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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译本再版说明

《世界宗教简史》（原名《世界各民族历史上的宗教》），系依据莫斯科政治书籍出版社1976年增订第3版译出，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1985年首次出版，并于1988年再次印刷。本书作者谢尔盖·亚历山大罗维奇·托卡列夫（1899～1985年），为著名民族学家、宗教和神话研究家。作者在辞世前对此书作了一些修订，其第4版于1986年问世（莫斯科政治书籍出版社出版）。作者这部普及性的著作拥有广大的读者，对传播有关宗教的知识和正确的宗教观颇有助益。时隔近二十年，莫斯科共和国出版社推出《世界各民族历史上的宗教》第5版，并作了一些必要的修订。

宗教和宗教文化与人类文明以及人类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紧密相联。作者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对宗教的起源、演化及作用等进行了简要的释析，并对世界诸多地区和众多民族有史以来的宗教信仰以及宗教学领域的种种观点和学说作了概括的介绍，有助于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认识和了解扑朔迷离的宗教现象及浩漫繁博的宗教文化。

作者认为：“在人民群众中进行科学—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教育是极为重要的任务之一。如果对各民族宗教的历史沿革和现状缺乏缜密的、深入的探考，要进行科学—无神论的宣传是不可能的。有鉴于此，必须对下列问题有清晰的了解，诸如：宗教意象萌生于何时及其萌生的景况如何，宗教意象的原初情势及其演化状况如何，宗教礼仪的形成和演化状况如何，宗教职业者（巫师、萨满、祭司等）集团如何分离而出，教会团体又如何产生等等。简言之，对宗教的历史沿革必须加以探考。对于宗教演化与人类历史发展之关联，迄今尚缺乏全面的阐述。本书试图在某种程度上填补这一空白。当然，作者并不希冀对世界各个地区和民族之宗教的历史及其与物质生活的种种关联详加论述。任务如此繁重，惟有动员一批专家始可胜任；内容如此广博，惟有卷帙浩繁之作方可囊括。有鉴于此，笔者只试图对宗教萌生伊始迄今诸重要阶段作极为概略的介绍，并力求将宗教的演化置于历史的总进程之中。”

对世界宗教领域众多为人们所关注的现象和理论问题，本书作者进行了言简意赅的阐述和深刻精辟的释析，并涉及众多人物、形象、事态、仪礼、节期、称谓、术语、学派和思潮、宗教派别等。鉴于其内容极为浩繁，而有关资料又十分匮乏，译者作了必要的“注释”和“索引”，以期有助于读者阅读。

《世界各民族历史上的宗教》俄文版首次出版迄今已历半个世纪，世界形势经历了历史性的风云变幻。为了利于读者思考、探究和辨析，中译本再版时力求保持本书全貌。

《世界各民族历史上的宗教》（《世界宗教简史》）中译本于1985年首次出版迄今也已有二十余年。此次由中央编译出版社重新出版，译者依据本书1986年第4版以及莫斯科共和国出版社2005年第5版作了适当的修订，对注释中业已陈旧的资料作了必要的增补和订正，并收入数百幅具有文化价值的珍贵插图。

本书作者谢·亚·托卡列夫是国际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学领域享有很高声誉的学者，毕生致力于原始文化、宗教、神话和民族学的研究。《世界各民族历史上的宗教》为其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在国内曾多次再版，发行数十万部，并有西班牙文、匈牙利文、德文、罗马尼亚文、斯洛文尼亚文等多种文字的译本问世，对传布有关宗教的知识和逐步建立正确的宗教观具有一定的作用。

《世界宗教简史》注释插图版与本社已推出的《人类与宗教》彩色图文版以及《世界宗教艺术图典》相辅相成，可视为关于人类历史、文化艺术、宗教文化及其相互关联的集成之作。愿本书对我国广大读者认识和了解纷繁万千的宗教现象以及人类的历史和文化进程有所裨益。


绪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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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马克思主义的以及资产阶级社会的学术界对宗教及其起源之探考概览

思想家和学者致力于宗教本质、起源和历史沿革的探考，已历千百年之久。无论是古希腊、罗马的，抑或封建社会乃至资产阶级社会的学术界，均无法求得上述诸问题的彻底解决。然而，他们为此付出的辛劳并未化为乌有。通观进步学者为探索对宗教及其起源、演化的正确认识和阐述而饱经沧桑的历程，不难看出：有关这些问题的实际资料如何渐趋丰实，宗教学又是如何日臻完备——尽管不无踟蹰彷徨、迂回曲折。凡此种种，绝非人类单纯的智力发展所致。为了寻求对宗教本质和根源的正确认识而搏击，是先进社会力量同反动势力之间的思想斗争的一部分。宗教的卫道士，始终是剥削制度——奴隶占有制度、封建制度或资产阶级制度的维护者。对宗教持批判态度的自由思想家们，同时又是同一切反动的社会势力奋战的斗士。

卡尔·马克思指出：“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
〔1〕

 对宗教的批判，始终是阶级斗争的反映；而且不仅是反映，它又是阶级斗争的武器。因此，宗教领域最深邃、最精辟之见，通常正是萌生于社会生活臻于活跃和阶级斗争趋于激化的时期，便不足为奇了。

古希腊—罗马思想家论宗教

早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古希腊—罗马世界的著作家和思想家，对宗教的根源即不乏颇有价值、往往堪称深湛之见的论述。诸如此类新说之勃兴，正值政治斗争趋于尖锐的岁月：希腊——约当公元前6至前5世纪；罗马——则始于公元前1世纪。

埃利亚学派
〔2〕

 哲学家、科洛封的色诺芬尼（公元前6～前5世纪）、雅典学者阿那克萨哥拉
〔3〕

 和安提丰（公元前5世纪），均有颇为精当之见；据他们看来，人是按其自身的状貌为己造神。（色诺芬尼指出：“埃塞俄比亚人说，他们的神鼻子矮翘、肤色黝黑；而在色雷斯
〔4〕

 人的心目中，他们所奉之神则是眼睛碧蓝、发色淡黄。”“倘若牛和其他畜类擅长绘画，牛就会把神画得像牛，马就会把神画得像马……”）

雅典哲学家克里底亚（公元前5世纪），对宗教之社会—政治的作用作了恰当的评价。他指出：人们构想神，是为了对他人进行威慑，加以制驭，使之奉公守法。这种把宗教视为不可或缺的欺骗之说，同样可见于历史学家波利比奥斯（公元前2世纪）的著述。

古希腊唯物主义的奠基人德谟克利特（公元前5～前4世纪）破天荒第一次指出：宗教的根源是对令人畏怖的自然现象之困惑和恐惧。
〔5〕

 古罗马唯物主义诗人卢克莱修·卡鲁斯
〔6〕

 （公元前1世纪），继而帕皮尼乌斯·斯塔提乌斯（公元1世纪），进一步阐发了这一思想。

对宗教有见地者不乏其人。古希腊学者欧赫美尔（公元前4世纪）断言，所谓神祇无非是往昔的凡人，大多为王者（这一见解后被称为“欧赫美尔说”
〔7〕

 ）。古罗马学者老普林尼（公元1世纪）指出，人们因自身软弱无力而又忧患重重，遂将人的属性加之于神。

堪称睿智的古希腊、罗马学者对宗教虽不无中肯、深湛之见，但并未提出、当然也不可能提出完整的宗教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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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之学派及其追随者（古代绘画）

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著作家论宗教

迨至中世纪，教会所宣扬的基督教教义风靡一时，科学的宗教观自然无立足之地。宗教批判的闪光，始见于资本主义萌生和资产阶级革命方兴未艾的时期。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1588～1679年），虽极为审慎，但仍对宗教的本质表述了颇富自由思想的见解。他认为，宗教的基础是“国家所允许的臆语妄说”（而“国家所不允许的臆语妄说”，则称为“迷信”）。霍布斯力图揭示宗教的心理根源，并称之为“宗教的种子”。据他看来，人们所固有的、力图求索种种自然现象起因的欲望，以及对冥冥之力的恐惧、对来世的思虑、借助类比而推演结论的渴求，均属之。尽管如此，他绝不否弃宗教，而认定宗教为国家所必需。
〔8〕



贝内狄克特·斯宾诺莎（1632～1677年），亦持类似见解。他认为，宗教的产生，是人类对自身力量深感迷惘以及无时不置身于憧憬与恐惧之间所致。斯宾诺莎强调指出，宗教并非亘古有之（“自然状态，据其本性和时间而论，即先于宗教”）。至于宗教信仰的缘起，他认为类比推论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欺骗在宗教中的作用，他亦有所悟
〔9〕

 。

约翰·托兰德（1670～1722年）曾作过这样的揣测：对灵魂及其续存于冥世的笃信，乃是多神教之最古老的形态（回溯其时，在著述中直言不讳地议论基督教已不可能），并从而说明古埃及冥事崇拜之由来。对恐惧和企望等情感在宗教信仰中的作用，托兰德亦有所论述。
〔10〕

 当时，有些学者对民族志资料在宗教史探考中的重要性已有所认识，托兰德便是其中之先行者。哲学家戴维·休谟
〔11〕

 和约瑟夫·普里斯特利
〔12〕

 ，亦持类似见解。

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者涉及宗教的论述有增无已，对宗教的批判也更加大胆。然而，他们无非是重谈上述种种有关宗教本质和根源的观念之旧论，只不过言之较详罢了。

颇多启蒙运动者指出，所谓宗教，无非是贪婪成性的统治者和祭司们施之于民众的欺骗。一度曾任教士的无神论者让·梅叶即持此论。
〔13〕

 伏尔泰则较为和缓（诚然，他也进行了激烈的抨击，但矛头所向只不过是教会的基督教罢了；而宗教本身，伏尔泰
〔14〕

 却认定为民众所不可或缺。他同时又是自然神论者）。西尔万·马雷沙尔则较为果敢。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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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学者狄德罗等编辑出版的《百科全书》封面

保尔·昂利·霍尔巴赫对宗教本质所持见解尤为精到、全面。他不仅不否认宗教同欺骗有着不解之缘，并对宗教的根源作了更加深刻的揭示，认为宗教产生于人们所无法摆脱的忧患和恐惧。霍尔巴赫并试图揭示宗教所共同经历的诸发展阶段：远古人始而慑服于自然之力和物质的形体，并报之以崇敬；继而，对冥冥中的灵体顶礼膜拜，崇信其为这些对象的主宰；最终，诉诸进一步的冥思苦索，获致关于独一的始因（即至高的理性——神）的意象。克·爱尔维修亦持类似论点，并有所阐发
〔16〕

 。综观上述学者的种种论点，唯物主义的见解（恐惧是宗教的根源）同唯心主义的认识（单纯的思索是宗教发展的必由之途）纷然杂陈，交相混糅。

迨至18世纪末期，两位著作家在法国脱颖而出，即沃尔内和杜毕伊：一为评论家，一为学者。他们破天荒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一系列有关宗教起源和发展的理论，后被称为“自然说”
〔17〕

 或“星辰说”。他们并未脱其前辈之窠臼，同样认为宗教始而产生于人们面对自然威力而束手无策。然而，他们却从中引出使星辰神话的世界观得以阐发的构想，并试图凭借史实予以论证。在其鸿篇巨制《一切崇拜的起源》（1794～1795年）中，沙尔·杜毕伊力图论证：古代宗教之神祇，而且不限于神祇，甚至包括神话和叙事诗中的英雄人物，无一不是日、月以及其他天体现象的化身。他写道：“自然崇拜，是原始的、普遍存在的宗教，——无论是在旧大陆，抑或在新大陆，皆然。”据杜毕伊看来，耶稣基督亦应归于星辰神话的形象之列。

法国启蒙运动者认为，所谓宗教，纯属迷信，人类理智应与之抗争。然而，启蒙运动者中一些持妥协态度者则认为，宗教有益，甚至为民众所不可或缺，而其功用在于使民众就范。这反映了已登上历史舞台的资产阶级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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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青铜头像（约公元前230年）

复辟时期
〔18〕

 ；神话学派

19世纪初叶，政治和思想的反动方兴未艾，并波及宗教研究领域。诸如沙多布里昂、施莱厄马赫、班雅曼·孔斯坦等哲学家和唯心主义学者又相继发难。

即使在这一时期，宗教史的研究依然有所进展。宗教研究领域有史以来第一个最大的学派之兴起，正是恰逢其时。这便是所谓神话学派（又称“自然神话学派”、“星辰神话学派”、“自然说学派”）。它所遵循的正是沃尔内和杜毕伊所开拓的途径，却凭借大量实际材料，即对古印欧语诸民族的比较神话研究和语文研究之所得加以广征博引。当时，古印欧语诸民族已成为人们潜心探考的对象。神话学派的代表人物（格林兄弟、阿·库恩、威·施瓦茨、马克斯·米勒等），对古印度人、古伊朗人、古希腊人、古罗马人、古日耳曼人的神话和宗教进行了比较研究，试图论证远古宗教信仰产生于种种天体现象的神化。据说，人们对此类现象茫然莫解，于是执著于诉诸所谓化身说（赋之以人形或兽形），以期释解疑团。神话学派的追随者们，不仅以此说明见诸宗教幻想的形象之由来，并认定，即使神幻故事和歌谣中的主人公以及民间仪礼、习俗等，均为远古星辰神话世界观的反响。1830～1860年间，神话学派的论著颇负盛名。许多国家的学者对其观点表示赞同，其中包括俄国学者，诸如亚·尼·阿法纳西耶夫、亚·阿·波捷勃尼亚、费·伊·布斯拉耶夫、奥·费·米列尔等。

神话学派破天荒第一次将宗教史的探考置于系统搜集的学术资料这一坚实的基础之上；仅就此而论，神话学派的构想势必使宗教史研究有所进展。神话学派的追随者大多为进步学者。对于古老的民间创作，他们力图还其本来面目，以期揭示民间文化之深远的根源。然而，神话学派的构想亦有颇多不足之处。它所赖以立论的资料，远非属于原始阶段；古印欧人已是处于阶级社会的门槛，或者业已置身其内。神话学派的代表人物对宗教的认识，失之于片面和简单化；他们把宗教视为人类之纯属直观的和思维的活动。他们不承认宗教之由素朴形态向繁复形态的发展，却侈谈其远古的高奥星辰世界观之渐趋衰落。神话学派的追随者中，惟有威廉·曼哈特对宗教信仰的历史沿革有较深入的探考。他特地研究了所谓“低级神话”，即有关自然界卑微精灵，特别是丰稔精灵的民间信仰，并研究了迄至不久前仍可见于欧洲一些民族的种种农事祭仪，从而为农事（农业）崇拜的研究奠定了基础。而诸如此类崇拜，在宗教史上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
〔19〕



人类学派

迨至19世纪70年代，神话学派已是日薄西山。它依然执著于诉诸古老的星辰神话，对种种信仰、民间创作、民间习俗加以阐释，结果势必进退维谷。继之兴起的则是人类学派。

早在19世纪40年代，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在《宗教的本质》中即已对宗教的世俗（即人类）基础进行了探考。据他看来，宗教的对象，“是人类的关注和需求之所在”。他写道：“神祇是人们的企望之体现，……现实化。”
〔20〕

 卡·马克思对费尔巴哈虽有所批判，但仍给以高度评价。他指出：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
〔21〕

 众所周知，弗·伊·列宁对费尔巴哈有关宗教的见解同样十分赞赏。
〔22〕



人类学派大抵基于同一前提，即将人的本性视为宗教的基础。这一学派以所谓实证论和进化论为其方法论的基础，所以通常又称为“进化论学派”。在此以前积累的大量民族志资料，则是人类学派学者们赖以从事探考的立论之本。

基于上述材料，爱·泰勒、赫·斯宾塞、约·卢伯克等人类学者和进化论者，试图对宗教的产生和发展作出较之过去更为完备的阐述。属于人类学派的学者，其观点不尽相同，彼此又不无共同之处。其中影响最广者，莫过于爱德华·泰勒的理论，人们通常称之为“万物有灵论”
〔23〕

 。

据爱·泰勒看来，“最初级的宗教”是对“有灵气存在”、“灵”、精灵等的笃信。这种笃信之得以萌生，是由于原始人对于他们自身以及所熟悉者偶尔遭遇的种种异常景况，诸如梦境、昏厥、幻觉、疾病，乃至死亡，感到困惑莫解，亟欲探知其究竟。每逢遇到诸如此类现象，“蒙昧的哲人”无法求得恰当的解释，于是断定确有一种形体极微、与人同形同貌者寄寓人体内，并可暂时他往或一去不复返。这便是所谓的“有灵”观念。以这一对于“灵”的笃信为渊源，种种较为繁复的观念相继萌生，诸如：动物有灵、植物有灵、无生物有灵、死者有灵、亡灵境遇、亡灵转移至新体、亡灵赴冥世等等。

所谓“灵”，渐演化为精灵，继而又演化为神祇等，最终则演化为独一无二的主宰神。据泰勒看来，以原始的万物有灵信仰（来自拉丁文anima、animus，意即“灵气”、“气息”）为滥觞，逐渐进化繁衍，种种宗教形态便相继萌生。

泰勒的万物有灵论，迅即为各国学术界所瞩目（时值19世纪70～80年代）。就宗教学领域而言，这一理论不失为极大的进展。万物有灵论之优于自然论，确属无可争辩。万物有灵论基于广博的民族志资料，并使之系统化，复以与这一时期先进资产阶级的世界观相契合的进化和演进的观念加以统摄，从而得以对纷繁万千的宗教信仰和仪礼（包括诸如基督教这样的繁复异常的宗教）加以剖析，并认为他们同样源出于那些最素朴的成分。这样一来，万物有灵论便给当时为自由思想所充溢的科学提供了对神学模式进行抨击的武器。

教权主义
〔24〕

 的原始一神论

然而，万物有灵论的缺陷很快便暴露无遗，且颇为可观。泰勒及其志同道合者，并未超脱其先行者之窠臼；他们亦将宗教视为个体意识的结果，而置宗教的社会性于不顾。不仅如此，万物有灵论者并认为：宗教信仰为人们（包括蒙昧者）纯理性活动的产物；而信仰的衍化，则视之为逻辑推理之链条；至于宗教的情感范畴，一概置诸脑后。不仅如此，民族志领域的实例，往往牵强附会地纳入万物有灵论的模式，其情景颇似普罗克鲁斯忒斯之床
〔25〕

 。回溯其时，许多资产阶级社会的学者对此亦有所觉察。早在19世纪90年代，万物有灵论已开始遭到抨击。诸如此类抨击，无非是来自截然不同的两方面：一为教权主义者——他们是宗教的卫道士，将万物有灵论视为对《圣经》和教会之说的诋毁；一为具有真知灼见的学者——他们不甘囿于万物有灵论模式的局限性和狭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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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与神学（拉斐尔作于1508年）

针对万物有灵论，教权主义派别创立新说，即原始一神论。此说之雏形，始见于英国民俗学家安德鲁·兰格1898年的著作（即《宗教的形成》）。他曾对某些未开化民族宗教中的天神形象加以探考。兰格原为万物有灵论的追随者，却断言此类天神形象之由来与万物有灵信仰并非那样息息相关；至于究竟缘何而起，他并未给予明确解答。作为语言学家和民族志学家的天主教神甫威廉·施米特，把握并基于兰格的思想，创立了完备的原始一神论学说。

他试图凭借种种学术资料，论证《圣经》和教会之“原始启示”说。
〔26〕

 据施米特看来，未开化民族信仰中的天界灵体之形象，乃是对独一创世神的古远信仰之遗存——只不过是神话的、法术的以及其他成分后来与之杂糅并使之败坏罢了。为了加以进一步论证，威·施米特竟诉诸弗里茨·格雷布纳的“文化圈”论
〔27〕

 以及尤·科尔曼的“俾格米人”说
〔28〕

 。他对民族志资料随心所欲地加以滥用，对民族志实例又妄加臆断。在天主教神学界，威·施米特的理论备受推崇（其主要代表有：威·科佩斯、马·古森德和保·谢贝斯塔等
〔29〕

 ；他们既是神甫，又是民族志学家）。资产阶级社会的学者对它的批判十分温和。

种种前万物有灵论

19世纪末叶以来，有关宗教的起源和历史沿革之种种新说相继兴起；这是学者们不甘囿于万物有灵论所致。最先出现于历史舞台的，是所谓前万物有灵论。前万物有灵论者既赞同泰勒有关万物有灵信仰之萌生的论断，却又认为：万物有灵信仰之前曾存在尤为原始的、先于万物有灵（即前万物有灵）的观念。据一些前万物有灵论者看来，这便是对人本身的法术之力的笃信（如詹姆斯·弗雷泽
〔30〕

 ，1890年）。另一些前万物有灵论者认为：这是一种对非人格的冥冥之力的笃信（约翰·休伊特
〔31〕

 ，1902年）。尚有一些前万物有灵论者则认为：这是关于自然界之普遍的精灵化之观念（弗·格·博戈拉兹
〔32〕

 ，1904年）。又有一些学者，或推崇所谓“辐射说”，即笃信神秘之力和形体的辐射（理·卡鲁茨
〔33〕

 ，1913年）；或宣扬“感应说”，即崇信物体具有法术效用（保·圣伊夫
〔34〕

 ，1914年）。

上述所有学者，无不抨击万物有灵论之狭隘；然而，他们却同样未超越狭隘的唯智论之局限，将宗教视为人类的纯理性活动的表现。

一些学者确曾试图摆脱其窠臼，他们正确地指出：在宗教中有着举足轻重作用的，与其说是观念和推论，毋宁说是情绪、观感以及无意识的、冲动性的和反射性的行动；而观念则是继之而来的、施之于业已司空见惯的种种情态和行动的某种领悟。

罗伯特·马雷特即持此论（1899年），并将“前万物有灵论”这一术语付诸运用
〔35〕

 。继而，康拉德·普罗伊斯（1904年）、阿尔弗雷德·费尔坎特（1907年），亦持类似见解。
〔36〕



面对前万物有灵论者的抨击，万物有灵论的某些追随者力图使此论臻于完备，而实则与前万物有灵论殊途同归。试以威廉·冯特和列·雅·施特恩堡为例，两者皆然。

冯特提出所谓“人体灵魂”说
〔37〕

 。施特恩堡则断言：对人之灵魂的笃信，并非宗教观念发展的第1阶段，而是其第3阶段（始而为灵力信仰，即笃信所谓灵力无所不在；继而则是“精灵之发现”，嗣后始为对灵的笃信）。
〔38〕



弗洛伊德主义

20世纪初叶，一个生物学派别在宗教研究领域兴起；这一派别与维也纳精神病医生齐格蒙德·弗洛伊德相联属。
〔39〕

 弗洛伊德创立了所谓精神分析法，借以诊断和治疗神经病和精神病，并试图以此解释日常生活中的，并进而解释宗教、文学等领域的种种现象。弗洛伊德在其所著《图腾与塔布》（1913年）中希图论证：宗教信仰中可见神经官能病，而其基原则是童年时期被压抑的情欲动机（“奥狄浦斯情结”，即对生母的情爱，并将亲父视若情敌）。齐·弗洛伊德的理论，与前万物有灵论者罗·马雷特所持“无意识的动机先于有意识的观念”之说有某些相似之处。然而，弗洛伊德却把一切归结为情欲这一极为狭隘的范畴以及纯生物学现象，因而无法理解宗教信仰的繁复性和历史变易性。尽管弗洛伊德的理论显然并不足取，而追随者却不乏其人——始而为欧洲国家的学者（盖佐·罗海姆、奥托·兰克），继之则有美国学者（在美国学术界，弗洛伊德主义迄今仍有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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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狄浦斯与斯芬克斯

迪尔凯姆的社会学派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另有一学派兴起，其影响之大为前者所不可比拟。这便是以埃米尔·迪尔凯姆（1858～1917年）为首的社会学派。这一学派的主旨，是将社会视为某种特殊的实在以及某种超越人类个体总和者加以探讨。埃·迪尔凯姆及其追随者们正是基于这一观点，对一切社会现象以及人类意识的现象进行探考。就资产阶级社会的学者而论，埃·迪尔凯姆堪称最早直截了当地将宗教称为社会现象者《宗教生活的基原形态：澳大利亚的图腾体系》，1912年）。
〔40〕



他断然否弃个人心理规律适用于阐释宗教信仰之说，并对自然论和万物有灵论之有关宗教起源的论述进行了令人信服的批判。他断言：人们的任何观察，无论是施之于外在的自然界，抑或施之于其自身的本性，均无法产生宗教信仰。宗教信仰只能产生于社会，产生于所谓“集体表象”。诸如此类表象，一般说来，绝非获自经验，而是社会环境赋予人们的意识。就宗教而言，社会似乎是“自我神化”。社会形态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不同，其宗教形态亦各有所异。综观埃·迪尔凯姆的上述见解，确有颇多真知灼见，但也并非全无谬误。例如，他把社会视为纯心理关系体系，而将其物质基础置诸脑后。这势必导致他的另一谬误，即确认宗教之常驻永存。其论据无非是：只要世间有人生存，社会亦将永世长存。这样一来，埃·迪尔凯姆的理论势必蕴涵对宗教的辩护。

同埃·迪尔凯姆观点相近者，有法国心理学家和哲学家吕西安·莱维－布吕尔；他创始了别具一格的理论，即“前逻辑思维”说。基于埃·迪尔凯姆的“集体表象”概念，并凭借大量民族志资料，莱维－布吕尔力图证明：在“集体表象”居于主导地位的领域，首先是在信仰和神话中，有所作用者并非逻辑法则，而是某种特殊的法则，即所谓的“前逻辑”法则，特别是“参与律”（亦即：物体可同时既是自体，又是他者；物体既在于此，又在于彼，如此等等）。诉诸这一方法，莱维－布吕尔不仅对宗教和神话，并对“低级社会”（即未开化民族）之文化、语言的许多特征加以阐释。据他看来，似乎该时该地，“集体表象”较之现今我们所在的社会尤居于主导地位。莱维－布吕尔的著述颇多中肯之见；然而，犹如埃·迪尔凯姆，他对所探考的种种现象的现实基础同样茫然无所知，仅仅局限于纯心理范畴，并将心理活动同物质基础割裂开来。
〔41〕



现代兴起的种种新说

20世纪初叶兴起于美国的实用主义派，可视为资产阶级宗教研究领域又一独树一帜的派别。其代表人物（约·杜威、威·詹姆斯等），基于这样的观点：有利，即是科学中的真理；凡是人之实际所需和有利于人者，均为真理。

这样一来，就宗教而论，至关重要的并非它是否符合某种客观存在的现实，而仅仅在于：它对人有利与否。纵观古今，既然认为宗教有利者如此众多，那么，宗教便是天经地义的真理。据说，宗教之利在于：它可对社会起有某种调整作用，有助于社会紊乱的消除。

另有一种思潮，其科学价值究竟如何，同样颇值得怀疑。人们称之为“结构主义”（其代表人物为克洛德·莱维－斯特劳斯等）。它涉及众多知识领域，其中包括宗教研究，特别是神话研究。

在某些情况下，运用结构主义的方法，亦可取得有益的成果。然而，总的说来，结构主义者沉湎于纯形式的比较和对比，因而将研究导入歧途，背离将宗教视为社会现象的思想，并脱离宗教的历史沿革。
〔42〕



至于所谓宗教社会学，其作用或许要大得多。宗教社会学旨在研究宗教社团、教会组织、宗教行为以及宗教其他“世俗”领域的社会结构。而对大多数资产阶级社会的学者说来，宗教社会学只是囿于研究宗教现象的社会范畴，并非将整个宗教实则视为社会意识现象，亦即社会现象，加以探讨。

2．马克思列宁主义论宗教及其本质与起源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奠基人创立了唯物主义的社会生活观。惟有基于这种社会生活观，始有可能采取真正的科学态度，揭示宗教的本质和起因。

宗教——被颠倒的社会意识形态

宗教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又是一种思想意识形态。任何思想意识，归根结底，是人们的物质存在以及社会的经济结构之反映。就此而论，宗教可与诸如哲学、道德、法、艺术等思想意识形态相提并论。

然而，宗教所处的地位又不同于上述其他形态。弗·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书中写道：“……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
〔43〕

 宗教是被颠倒
 的意识，是现实世界之颠倒的反映。这便是宗教之首要的、突出的特征。

宗教作为“现实世界的反映”（马克思语）
〔44〕

 ，终究是世俗基础之再现。有鉴于此，为了认识每一既定形态的宗教，必须从该宗教所歪曲反映的世俗基础出发。

导致被歪曲的原因

对世俗基础为何
 被歪曲地反映于宗教中这一问题，卡·马克思最先作出精湛的释析。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写道：“……世俗的基础使自己和自己本身分离，并使自己转入云霄，成为一个独立王国，这一事实，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
〔45〕

 由此可见，世俗基础本身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是它被以宗教观念的形式颠倒反映的原因所在。

宗教没有独立的历史

卡·马克思指出：宗教没有自己的历史。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我们可以读到下列论述：“……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失去独立性的外观。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
〔46〕



不言而喻，我们对这一思想不可作简单化的理解，似乎全然没有宗教的历史，也就无须加以探考。卡·马克思指出：宗教没有独立的
 历史，宗教的历史无非是人类社会的历史之歪曲的反映。

宗教的相对独立性

尽管宗教伴随全部生产关系，伴随现实生活而逐渐演化，然而，在其整个发展历程中，宗教始终在不同程度上保留它往昔所积存的观念和信仰。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对此曾多次予以阐述。弗·恩格斯在其致康拉德·施米特的信（1890年10月27日）中写道：犹如社会意识的其他一些形态，宗教同样具有“它们的被历史时期所发现和接受的史前内容，即目前我们不免要称之为谬论的内容”
〔47〕

 。

在另一著作中，弗·恩格斯又写道：“……宗教一旦形成，总要包含某些传统的材料，因为在一切意识形态领域内传统都是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
〔48〕

 “……任何意识形态一经产生，就同现有的观念材料相结合而发展起来，并对这些材料作进一步的加工；不然，它就不是意识形态了，就是说，它就不是把思想当做独立地发展的、仅仅服从自身规律的独立本质来处理了。”
〔49〕



由此可见，宗教信仰在其发展中仍然具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
 。对此有所认识极为重要，其原因在于：即使在极为高级、极为繁复的宗教形态中，即使在宗教发展的晚期阶段，依然保留有溯源极为古远之信仰和仪式的成分（下文将述及）。凡此种种，恩格斯称之为宗教的“史前内容”。

作为社会意识形态一定范畴的宗教，其共同的
 特征便是如此。

前阶级社会宗教与阶级社会宗教的区别

现在，我们对宗教在其不同发展阶段的特征进行探讨；首先，应将宗教区分为：公社—氏族制度（前阶级制度）条件下的宗教、阶级社会的宗教。
〔50〕



马克思列宁主义奠基人不止一次地强调指出：阶级社会的宗教具有阶级的、剥削的本质。所谓阶级社会的宗教，是统治阶级赖以对人民群众进行精神压迫的工具，是其借以制驭人民群众的手段。弗·伊·列宁写道：“宗教是一生为他人干活而又深受穷困和孤独之苦的人民群众所普遍遭受的种种精神压迫之一。”
〔51〕



在写给阿·马·高尔基的信（1913年11月14日以后）中，列宁提醒作家注意：“神的观念永远
 是奴隶制（最坏的、没有出路的奴隶制）的观念，它一贯
 麻痹和削弱‘社会感情’，以死东西偷换活东西。神的观念从来也没有‘使个人同社会相联系’，而是一贯用把压迫者奉为神
 这种信仰来束缚
 被压迫阶级
 。”
〔52〕



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将压迫者神化，并将压迫者的政权粉饰为天经地义，这是阶级社会任何宗教所具有的特征。

在公社—氏族制度下，即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尚无阶级划分可言，宗教自然起有迥然不同的作用。

在《资本论》第1卷中，卡·马克思论及古老公社经济结构的特征时写道：“它们存在的条件是：劳动生产力处于低级发展阶段，与此相应，人们在物质生活生产过程内部的关系，即他们彼此之间以及他们同自然之间的关系是很狭隘的。这种实际的狭隘性，观念地反映在古代的自然宗教和民间信仰中。”
〔53〕



这一原理揭示了公社—氏族制度时期宗教观念的基础。
〔54〕

 人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之物质限制性，反映于种种古老的“自然”宗教。诸如此类宗教的萌生，乃是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限制性所致；而人与自然的关系，又是以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中介。就此而论，宗教的作用在于使这种限制性得以根深蒂固和神圣化。

对于种种早期形态的宗教，有一种颇为习见的看法，即：诸如此类宗教似乎与社会关系并无关联，须关注者似乎无非是个人与其所处自然环境两者的相互关系，即人对自然之力的从属。

而实际上，人与自然的关系总是以社会形态为中介。

宗教产生于人们的软弱无力

无论是原始公社，抑或阶级社会，无不具有对超自然界的笃信赖以存在的共同条件。这便是人们的软弱无力：在原始公社制度下，人们面对自然苦于无能为力；而在阶级社会，被剥削阶级又痛感无力与剥削者抗衡。正是这种软弱无力，必然导致社会的和自然的范畴在人们意识中之歪曲的反映；而这种歪曲的反映，则是诉诸这种或那种形态的宗教信仰。

换言之，宗教不仅是生活中某些现实现象的反映，而且，正如卡·马克思所说，似乎又是人们所匮缺之力的补充
 （Ergänzung）。然而，所谓“补充”，无非是见诸想象罢了。
〔55〕



宗教史的研究同与宗教进行斗争的任务息息相关

资产阶级的宗教研究，自觉或不自觉地总是倾向于褒扬，即执著于对宗教进行维护和辩解（即使不是施之于其整体，亦施之于其局部），以期使之常驻永存。

然而，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看来，人们面临的实际任务则是在于：对宗教的根源以及宗教作为麻醉人民的鸦片和精神压迫的工具这一本质进行名副其实的、真正科学的阐释。由此可见，宗教的研究与无神论的宣传和反宗教的斗争等任务紧密相关。
〔56〕



必须彻底揭示宗教赖以产生的历史根源以及宗教信仰在邈远的太古时期所赖以产生的基原，必须揭示宗教在其整个历史过程中所起的社会作用，必须揭示宗教信仰所凭依的社会根源。惟有阐明宗教之产生和发展的规律，始可彻底揭示宗教的根源，并克服人们意识中的宗教。

[image: alt]


雅典学苑（罗马梵蒂冈签署厅壁画，拉斐尔作于1509～1510年）

注　释


〔1〕
 卡·马克思写：“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反宗教的批判的根据是：人创造宗教
 ，而不是宗教创造人。就是说，宗教是还没有获得自身或已经再度丧失自身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但是，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
 ，就是国家，社会。这个国家、这个社会产生了宗教，一种颠倒的世界意识
 ，因为它们就是颠倒的世界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译者注


〔2〕
 埃利亚学派（Элеаты；Eleaticism），古希腊最早的哲学派别之一，公元前6世纪末至前5世纪初产生于意大利南部的埃利亚。首创者为色诺芬尼，其学说中具有唯物主义因素。色诺芬尼对当时风靡古希腊的多神信仰有所批判。他表述了十分精湛之见：信仰者所信之神的形象，为人们按其自身的状貌所造。——译者注


〔3〕
 据古希腊哲学家阿那克萨哥拉看来，世界生于自然，常驻永在，并按其固有规律运动。他认为：一切自然现象的基原是所谓物质粒子，即“物的种子”，又称“同素体”；而促使“同素体”运动的是外力“奴斯”。据他看来，往昔被视为神圣的“实在”之天体，为并无超自然之力干预而形成的物体。卡·马克思指出，阿那克萨哥拉“是第一个对天体作物理解释的人”。阿那克萨哥拉的观点，对后世希腊哲学家影响极大。——译者注


〔4〕
 色雷斯（Thrace），古巴尔干半岛东南部一地区，现分属保加利亚、希腊、土耳其等国；古希腊时期，系指多瑙河、爱琴海、黑海、马尔马拉海与瓦尔达尔河（希腊语“阿克西奥斯河”）以东山脉之间的巴尔干半岛地区。——译者注


〔5〕
 德谟克利特基于唯物主义观点，对宗教现象作出了无神论的阐释。关于他的无神论观点，古罗马哲学家塞克斯都（公元2～3世纪）作了精辟的说明：“按照某些人的意见，我们之所以获致神的意象，是由于世界上的种种奇异现象。看来，德谟克利特的看法即是如此。换言之，他认为，古代人看到雷电、星辰、日蚀、月蚀等天象感到惊恐，并认定造成诸如此类现象者是神。”又据德谟克利特看来，宗教乃是由人的推断所人为地创造，其根源在于对骇人听闻的自然现象之困惑莫解、对死亡以及所谓冥世惩罚之畏惧。——译者注


〔6〕
 卢克莱修对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论调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诸如：柏拉图的灵魂不死说、毕达哥拉斯的灵魂转世说、关于神是世界的创造者以及神赋予世界以秩序和美之说。卢克莱修并认为：宗教产生于愚昧的原始人对自然威力的恐惧、对梦境的妄加圆释、对世间种种现象所赖以萌生的自然根源之困惑莫解。据他看来，神的形象无非是人们幻想之产物。他并将宗教视为愚昧以及对自然现象之恐惧所导致的结果，视为对死亡之畏怖的体现。——译者注


〔7〕
 欧赫美尔在《神圣的历史》（仅余残篇传世）中明确否定神的存在，认为“被敬奉的神”无非是往昔那些希冀博取人们尊崇的当权者们罢了。据他看来，诸神和英雄均为往昔的显赫人物，而神话则是逝去岁月之现实事态的神幻叙述。——译者注


〔8〕
 无神论是托·霍布斯唯物主义哲学之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据霍布斯看来，宗教是恐惧和欺骗的产物。在19世纪的英国，人们将凡是不信奉宗教的人均称为“霍布斯主义者”。然而，霍布斯又认为，宗教和教会作为“社会的马勒”，对国家有所裨益。——译者注


〔9〕
 继古代唯物主义学者以及霍布斯之后，贝·斯宾诺莎指出：恐惧和不善于以自然之因解释自然现象，是宗教赖以产生的根源。他将现存宗教称为“迷信”，并认为后者是基于愚昧和成见。他并指出：“我们由于虚妄的虔信而崇拜的一切，除了失望、胆怯、呓语、鬼话之外，使我们别无所得。”斯宾诺莎对宗教的政治作用亦不乏精辟之见，他指出：“……在宗教的幌子下，很容易迷惑民众，……使他们把帝王尊奉为神”，使他们“为自身的奴役而战，犹如为自身的幸福而战一般。”他又认为：“要使群众摆脱迷信，犹如使他们摆脱恐惧，是不可能的，”亦即民众只能受宗教迷信的支配。——译者注


〔10〕
 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约·托兰德基于自然神论的立场，在《利未族》（1691年）、《基督教并不神秘》（1696年）等论著中对宗教和教会进行了抨击，试图揭示“神祇之人的起源”以及关于灵魂不死和续存于冥世等的观点之尘世根源。在其所著《泛神论者的造像》（1720年）中，托兰德对自然主义的泛神论思想作了阐释，并坚持关于世界的物质性、宇宙无限和永恒之原理。托兰德不仅批判了灵魂不死、偶像崇拜等宗教信仰，而且阐述了物质与运动不可分离的哲学原理。据他看来，要建立一种理性的宗教，一切信仰都必须以知识和理解为前提；宗教是有产者使其从属者永远俯首听命之手段。托兰德的唯物主义及其对宗教的批判对18世纪英国和法国的唯物主义者有一定的影响。其唯物主义接近无神论，但并未脱离自然神论的窠臼。——译者注


〔11〕
 英国哲学家戴维·休谟在其著作中对宗教的历史及其由来给予极大关注。他从忧虑、期望和恐惧中导出泛神信仰，主张为人民大众创立自然宗教。《自然宗教对话录》（1751～1757年）、《宗教的自然史》（1755～1757年）为其有关宗教问题的主要著作。据他看来，由于原始人对自然现象困惑莫解，并视之为企望和畏惧的对象，试图以祈祝和献祭予以抚慰和尊崇，——这便是偶像崇拜和多神教的来源；继而，完备的上帝观念和一神教最终形成。——译者注


〔12〕
 英国学者约·普里斯特利在其所著《物质和精神之论析》（1782年）中断言：“世人完全是物质的。”他对灵魂的非物质性和不朽性等持反对态度。他还论证了有关意志的物质属性及其对神经体系和头脑之从属的原理。据他看来，物质是能动性的实体，完全能够感觉和思维；而感觉和思维的能力，则是特别构成的、活生生的物质（亦即神经系统、脑）之产物。普里斯特利继承并阐发了托兰德的自然神论和唯物主义的观点。普里斯特利和托兰德等哲学家认为：感觉是知识的唯一来源，人的一切观念（包括种种虚幻的观念）均形成于感觉。——译者注


〔13〕
 让·梅叶指出，任何宗教，均为愚昧、迷信、偶像崇拜的结果；在拯救世人免受地狱之苦的幌子下，宗教迫使人们忍受名副其实的地狱之苦。所有这一切，实质上只不过是幻想、谎言、蒙骗、妄说和欺诈，无不出自狡黠诡诈的政客们之臆造。古往今来世间的君主和有权势者所定之法，无不支持和肯定诸如此类臆造和欺诳；他们之所以借助于这些臆造和欺诳，为的是驾驭民众，使之俯首听命。——译者注


〔14〕
 伏尔泰对天主教会的黑暗统治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抨击，给同时代人以极大影响。但是，伏尔泰的哲学又充满矛盾。他猛烈抨击天主教和僧侣主义，却又承认神的存在和宗教之不可或缺，认为可借以管束民众。他甚至认为：如果没有神，就应当造一个神。卡·马克思指出，伏尔泰在文章里宣传废除宗教信仰，而在文章的注解里却又维护宗教。——译者注


〔15〕
 西·马雷沙尔坚持不渝地宣传无神论，对教会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认为，所谓宗教，无非是觊觎权势者施之于人们的欺骗之产物。他对《圣经》、有关基督的神话加以贬抑。他称《圣经》为“肮脏的血污之书”，并对自然神论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译者注


〔16〕
 克·爱尔维修认为，信仰上帝乃是一些人愚昧无知和另一些人蓄意欺骗的结果。爱尔维修把宗教视为现实存在之在人们意识中的虚幻反映。他并指出，宗教之得以产生和存在，不仅是由于世人的愚昧、祭司的欺骗、对死亡的恐惧，而且是由于人们对尘世生活的不满以及对幸福的憧憬和福运之渺茫。——译者注


〔17〕
 所谓“自然说”，为一种旨在说明宗教起源的理论。持此说者认为，宗教产生于人类对种种自然现象，特别是对天体现象以及气候现象之困惑莫解。其基本思想始见于杜毕伊的《一切崇拜的起源》，后为致力于古印欧语诸民族语文和神话之研究的学者格林兄弟、阿·库恩、威·施瓦茨、马·米勒（缪勒）等人进一步探究和阐发。——译者注


〔18〕
 法国国王路易；菲力浦（出身于波旁王朝奥尔良家族一支），1830年7月革命后取得王位，建立七月王朝。在位期间，他代表金融大资产阶级利益，残酷镇压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1848年的二月革命推翻了七月王朝。——译者注


〔19〕
 威·曼哈特认为，民间的种种迷信、习俗和仪礼，均为远古神幻的世界观之遗存（主要是天体现象的体现）；继而，他屏弃了神话学派诸如此类流于偏颇和公式化之见。在其所著《黑麦狼与黑麦犬》、《谷物精灵》、《林木崇拜与田野崇拜》中，他对见诸欧洲一些民族的宗教仪礼和信仰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曼哈特关于植物精灵死而复生这一司空见惯的宗教观念的见解，颇引人注目。他所搜集的材料极为珍贵。——译者注


〔20〕
 路·费尔巴哈：《哲学文选》第2卷，莫斯科1955年版第452页。（本书页末注中未注“译者注”者，均为“作者注”。）


〔21〕
 卡·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页）——译者注


〔22〕
 在《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一文中，弗·伊·列宁曾述及费尔巴哈对宗教持以唯物主义态度，同时又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较之费尔巴哈则“更进一步”。“马克思主义是唯物主义。正因为如此，它同18世纪百科全书派的唯物主义或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一样，也毫不留情地反对宗教。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比百科全书派和费尔巴哈更进一步，它把唯物主义哲学应用到历史领域，应用到社会科学领域。”（《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91页）——译者注


〔23〕
 万物有灵论（Анимизм；Animism），英国人类学家爱·泰勒最先应用于学术领域的术语，意指宗教发展的原初阶段。他并将万物有灵信仰视为“最低限度的宗教”。据他看来，原始人通过对种种现象的观感，断定人的物质躯体内存在一种非物质的东西，使人具有生命；当它离开身体而不复返时，身体便丧失活动和生存的能力，呼吸亦随即停止。泰勒借用拉丁文anima命名之。泰勒并认为：原始人借助于推论，断定一切具有生长和活动现象者皆具有anima。泰勒以英语animism作为其构想之称谓。近代一些宗教学家认为：原始人，特别是宗教尚未形成前的原始人，其思维尚未达到可进行抽象推理的地步；并指出：考古发掘以及对原始社会之遗存的考察迄未提供任何实例，可借以证明历史上确曾存在与“万物有灵”观念相契合的现象。又据一些学者看来，对万物有灵之笃信，为任何宗教所不可或缺的因素；对万物有灵之笃信的对象，便是已故祖先之灵、死者之灵、自然界之力和种种自然现象的化身（即自然精灵），而自然精灵尤为繁多。——译者注


〔24〕
 教权主义（Клерикализм；Clericalism），一种政治思潮，旨在使教会和僧侣在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中居于凌驾一切的地位；在一定条件下，则表现为宗教—教会组织对神权统治的觊觎；其代表人物多为僧侣以及与教会相关联者。——译者注


〔25〕
 普罗克鲁斯忒斯为古希腊神话传说中一强盗，开设黑店，为害于人。相传，黑店内设有长、短床铺各一：旅客中的身长者，令卧短铺，则截短其体；其中的身短者，令卧长铺，则拉长其体，亦即一概使其躯体与床铺齐。——译者注


〔26〕
 威·施米特在《一神观念之由来》中力图论证：一神观念亘古有之；对至高存在的信仰，乃是远古时代人类文化的重要部分；这种信仰并不以时间、空间为转移，其原因在于：它源出于上帝的启示。据他看来，这种亘古有之的上帝启示，既是历史事实，又是《旧约全书·创世记》最初几章所包蕴之真谛的直接佐证。施米特又认为：迷信、法术、幻术等等败坏了这一源出于上帝启示的宗教，而留存于世者无非是一些残余罢了。——译者注


〔27〕
 弗·格雷布纳否弃民族进化的观点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力图借助于纯机械的方法对种种文化现象加以探考。他执著于将纷繁万千的人类文化归结为单一的现象。据他看来，不同民族的文化现象之雷同，似乎是溯源于同一中心所致。任何一种文化现象，只是一次见诸历史和发生于某一地区，并始终归属于某一“文化”；嗣后，则伴随该文化广布于各地。整个文化史，无非是若干文化复合体（“圈”）及其机械组合在世界范围移徙的历史。——译者注


〔28〕
 据尤·科尔曼看来，任何动物无不肇始于矮小类型，继而为高大类型所取代——人类亦然。科尔曼认为，迄今犹存于世的矮小人种，即俾格米人，便属所谓“古老类型”。威·施米特将所谓“俾格米文化”视为最古老的文化，并认定它先于澳大利亚和太平洋岛屿诸古老文化。所谓“俾格米人”，泛指分布于赤道非洲和东南亚地区的矮小种族。——译者注


〔29〕
 保·谢贝斯塔的著作和见解获得教会学者的认可。威·施米特的门生威·科佩斯曾在火地岛实地考察，似探悉当地原居民所笃信和崇奉的对象即是所谓“最高灵体”。马·古森德亦曾在该岛进行实地考察；他仅仅根据一传教士之道听途说，便断言：火地岛印第安人所信奉者即是天界至高神。——译者注


〔30〕
 詹姆斯·弗雷泽在卷帙浩繁的巨著《金枝》（1911～1915年）中阐述了对人之灵魂及其种种变异的信仰，并对植物化身、农事崇拜、林木崇拜、“塔布”、法术、禳除仪礼、人祭、“圣婚”等均有释析。通观弗雷泽的种种著述，其主旨在于阐述关于人类智力发育诸阶段更迭的理论。据弗雷泽看来，人类的智力发育，普遍经历了三大历史阶段，亦即：法术阶段、宗教阶段、科学阶段。在法术阶段，人之智力所及，尚未臻于精灵或神祇；他们崇信自身的法术之力，诸如呼风唤雨、以舞仪拘招兽类、“咒杀”（“厌蛊”）、诱惑异性等。迨至宗教阶段，人们已不再笃信自身拥有如此法力，而将诸如此类超自然之力加之于精灵和神祇，并对之顶礼膜拜或祈祝。伴随第3阶段（即科学阶段）的到来，人们终于获致这样的结论：左右世间万物者，并非其自身，亦非精灵，而是自然规律。——译者注


〔31〕
 在其所著《“奥伦达”与宗教的定义》（1902年）中，约翰·休伊特力图证明：对于“奥伦达”这一非人格之力的笃信，是人类最古老的宗教观念。据他记述，易洛魁人笃信：此力无所不在，万物皆处于其制约之下；人与动物之生，乃是不同的奥伦达较量的结果；野兽的猎获和捕杀，无非是猎人的奥伦达战胜野兽的奥伦达所致。——译者注


〔32〕
 弗·格·博戈拉兹曾对极北地区原居民的习俗进行实地考察。在其所著《楚克奇人》（1934～1939年）及其他论著中，博戈拉兹对西伯利亚诸民族的宗教，尤其是萨满教，作了翔实的探考。他认为：未开化民族宗教观念之演化，大致经历5个前后相承的阶段；初为对所谓充斥世间的活力以及自然界普遍精灵化之尚属朦胧的笃信，最终臻于对独立于任何物体的个体精灵之笃信。——译者注


〔33〕
 理·卡鲁茨将所谓超自然的非人格之力充斥自然界称为“流溢”或“辐射”，其论述遂有“流溢说”或“辐射说”之称。——译者注


〔34〕
 保·圣伊夫继法国学者А. 鲁瓦齐之后，对法术和宗教诸问题有所阐释。鲁瓦齐认为：法术之力较为直遂、便捷；而宗教之作用于人，则较为曲折、诡谲。此说无疑反映了前万物有灵观念。然而，对鲁瓦齐说来，这无非是一种构想。保·圣伊夫则进而揭示所谓法术世界，以期对认识宗教有所助益。——译者注


〔35〕
 罗·马雷特在《前万物有灵观念之宗教》（1899年）中最先运用“前万物有灵论”这一术语，并提出极为重要的论点。据他看来，宗教的基原，并非思想、信仰、神话、崇拜、仪礼；原始人的行为不是受制于某种理性的观念，而是为通常的无意识情感所左右；作为源出于诸如此类情感之举，种种仪礼和舞仪相继萌生。马雷特指出：“蒙昧时期的宗教，与其说是产生于思，毋宁说是产生于舞。”据他看来，原始人关于超自然者的表象，始而具有无人格性，并体现于对法术和塔布（禁忌）之笃信。罗·马雷特既反对泰勒将唯智论过分绝对化，又对弗雷泽只注重理智而置情感于不顾持有异议。他指出：原始人未能赶上所追逐的仇敌而怒不可遏或暴躁不安时，则用木棒敲打沿途的石块和树木。他们相信：这样即是追获并击败了仇敌。据马雷特看来，诸如此类举动，便是一种法术，即原初的法术；笃信木、石中寓有“灵力”的意象，便由此而生。由此可见，马雷特亦将感觉、情绪视为其渊源。——译者注


〔36〕
 康·普罗伊斯特地对中美洲和南美洲诸民族的宗教进行了探考。他将仪礼活动（属法术和幻术）视为一切宗教观念之滥觞。据他看来，“这是因为宗教形成的历史只能见诸仪礼；而其发端则应是人本身的法术”（《宗教与幻术的起源》，1904年）；所谓神祇形象，无非是幻术活动的人格化。据阿·费尔坎特看来，万物有灵观念萌生之前，存在一种对无人格的、超自然的精神之力的笃信——这是一种似乎可主宰世界之力。——译者注


〔37〕
 威·冯特希图使前万物有灵论与爱·泰勒的万物有灵论相得益彰。为了使泰勒有关“灵是为原初的宗教观念”之说得以确立并使其与前万物有灵论者的论断相协调，他提出“人体灵魂”（Körper seele）这一概念，并视之为所谓灵魂观念的最初形态。据说，这种“人体灵魂”依然纯属物质，与人体浑然不分，并使人体具有生命力。——译者注


〔38〕
 参阅Л. Я. 施特恩堡《从民族志看原始宗教》，列宁格勒1935年版。——译者注


〔39〕
 齐·弗洛伊德所创立的精神分析理论，后发展为弗洛伊德主义。所谓“精神分析”，无非是通过种种心理现象，揭示隐匿在内心深处的“精神始因”。弗洛伊德认为：诸如此类始因大多郁结于潜意识中，而且大多与性欲有关。据他看来，人的性欲本能——他称之为“里比多”，被压抑在潜意识领域，逐渐积郁为所谓的“情结”。古希腊神话中奥狄浦斯之弑父娶母、埃勒克特拉之怂弟弑母（亦即所谓的“恋母嫉父”和“恋父嫉母”），即属之。弗洛伊德的理论，无非是一种泛性论，即基本上诉诸所谓性欲冲动来解释人之精神的和实际的活动。他往往忽视有着决定性作用之社会的和历史的因素，而趋重于将所谓性欲冲动以及受压抑的“意底”视为文学创作的基本动机，并执著于将文化、道德和宗教赖以萌生的根源归结于由弑亲而产生的懊悔以及其他反应。弗洛伊德试图以其心理分析方法解释文化现象以及宗教现象，将宗教视为个人心理的产物，即对欲望和动机之希冀和断灭所致，将宗教视为“全人类的顽固精神症”。他试图借助于所谓“奥狄浦斯情结”来解释图腾崇拜之由来。据他看来，亲子因恋生母而弑其父，乃是图腾崇拜之基原。据他看来，其父被杀后，亲子深感愧疚和悔恨；为了减轻这一心理冲突，则将情感从其父移至图腾动物，图腾动物渐演化为神。弗洛伊德的理论并没有历史基础，因而遭到大多数人种学家和宗教学家的抨击。——译者注


〔40〕
 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埃·迪尔凯姆倡导所谓“集体表象”论，认为集体表象不同于个人意识，具有外在性和强制性。譬如，宗教在个人之外具有独立的存在，对个人具有强制力。迪尔凯姆认为：社会事实应成为社会学研究的对象，而社会事实只能通过社会原因加以说明，不能以个体心理解释社会现象。他曾提出“集体意识”（Conscience collective）这一概念，后代之以“集体表象”（Représentations collectives）。据他看来，“集体表象”为这一或那一社会成员所共有的信仰和情感之总和，构成某种独立的体系，可称之为“集体的”，即“共有的”“意识”。所谓“集体意识”，亦即“集体表象”，迪尔凯姆系指下列概念而言：它们并非人们得之于其自身的直接经验，而似为社会环境赋之于人。他所著《个体表象与集体表象》一文，对此有较详尽论述。——译者注


〔41〕
 法国哲学家吕西安·莱维－布吕尔致力于原始思维的研究。他认为：“前逻辑（prelogique）思维”为原始社会和现代的未开化社会所特有，而不同于所谓“文明社会”的逻辑思维。据吕·莱维－布吕尔看来，“集体表象”（Représentations collectives）与“个体表象”迥然不同。其原因在于：“集体表象”并非产生于个人的生活经验，而是溯源于人们周围的社会环境，而且世代相传，强制地加之于每一社会成员；宗教信仰、神话、道德准则，首先是语言，皆然。吕·莱维－布吕尔等法国社会学派的代表人物，趋重于社会心理，强调社会意识心理和集体心理的质的特征。吕·莱维－布吕尔并认为：所谓“集体表象”，乃是笃信之对象；如果说现代欧洲人将属自然者与属超自然者加以区分，那么，未开化者的集体表象中的世界则是浑然一体。又据吕·莱维－布吕尔看来，在集体表象中，所谓“联想”为“参与律”所左右——图腾集群与世俗世界之间，世俗世界与花、风、神幻动物、森林、河流等之间，呈现所谓“神秘参与”。——译者注


〔42〕
 结构主义（Структурализм；Structuralism），20世纪50年代后兴起于人文科学众多领域（语言学、人类学、哲学、心理学、社会学、文艺学等）的思潮。结构主义者认为：任何事物，无不具有一种内在的体系；这一体系又由该事物的种种要素按一定的规律组合而成。他们主张立足于该事物的整体以及构成该事物整体的诸要素之关联去考察、认识和把握事物。最先借助于结构主义理论从事研究的，是瑞士语言学家斐迪南·德·索绪尔。他曾提出语言研究中的“共时性”概念，即着眼于构成语言的诸成分的相互关系，而非基于其历史演化进行考察。法国学者克·莱维－斯特劳斯主张以结构主义方法对人类社会进行探考。苏联学者弗·雅·普罗普首先运用模式对文学作品加以剖析。在《民间故事的形态学》（1928年）一书中，普罗普指出：俄罗斯民间故事虽纷繁异常，其内在规律却相互雷同。结构主义者沉湎于内在的抽象结构，以期探求作品赖以产生的“总法则”，而置种种历史因素和社会因素于不顾。克·莱维－斯特劳斯将结构主义运用于社会学领域（包括对原始人的社会结构和思想结构的研究），并认为：结构主义社会学旨在寻求同语言相类似的、社会生活诸成分间形式的关联或结构，诸如夫妻关系、亲属关系、家庭关系、神话体系以及社会风习结构等。其研究方法旨在探求一种“客观的”、“绝对的”结构和模式。所谓“二元对比”，意即“两对偶之对比”，诸如：上——下、天——地、男——女、人——兽、丰足——饥馑，等等；而居于核心地位者则是“自然——文明”之对比；它体现于诸如衣食、音乐、婚俗、神话等领域的诸般对比中。——译者注


〔4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54页。——译者注


〔4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6～97页。——译者注


〔4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页。——译者注


〔4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0页。——译者注


〔4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489页。——译者注


〔48〕
 弗·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3、250页。——译者注


〔49〕
 弗·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3、250页。——译者注


〔50〕
 原始公社制度（Первобытнообщинный строй），又称“公社—氏族制度”（Общинно-родовой строй）。原始公社制度被视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形态，以生产资料的原始公社所有制为基础。据揣测，它囊括自人类和人类社会肇始至阶级社会（奴隶占有制社会）出现这一漫长的时期，延续数百万年之久。在原始公社时期，生产力极度低下，人们使用石器工具，以采集和渔猎为生。据推考，旧石器时代初期或旧石器时代早期以及中期（早期约距今30万～20万年前，中期约距今20万～4万年前，晚期约距今4万～1.4万年前），为人类结为团群的时期。后来，团群演化为氏族，并逐渐过渡到氏族公社，即母系氏族制和父系氏族制。伴随生产力的提高，公社内逐渐出现所谓“商品生产”以及“商品交换”，私有制和奴役制从而萌生，原始公社制度渐趋解体，并为奴隶占有制度所取代。大多数学者将原始公社制度时期分为：原始团群时期以及氏族社会的繁盛时期与衰落时期。时至今日，有些地区的一些部落仍处于原始公社制的条件下。——译者注


〔51〕
 《社会主义和宗教》，《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31页。——译者注


〔52〕
 《列宁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68页。——译者注


〔5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6页。——译者注


〔54〕
 据一些学者揣测，人类已经历约3百万年的行程。在始初的漫长岁月里，由于思维能力低下以及抽象能力极为有限，并无宗教信仰可言。一切最古老类型的人类（能人、直立猿人、海德堡人、北京猿人等）同现代人（Homo sapiens）大相径庭。对原始公社制度说来，物崇拜、法术、图腾崇拜、万物有灵信仰，是为典型的宗教形态。据许多学者看来，旧石器时代晚期（约公元前4万至前2万年），即已发现关于早期宗教信仰的佐证。所谓“法术”，为一些信仰和仪礼之总和；原始人试图借助于超自然的方式达到其现实的目的。物崇拜为对物体之超自然属性的笃信；图腾崇拜（以及法术），则为对现实客体之间的超自然关联的笃信。在原始社会中继之而来的阶段，超自然者始被想象为独立的、非物质的灵体，对精灵和灵魂的笃信（万物有灵信仰）遂见之于世。原始社会的宗教形成于氏族—部落共同体的范围内，并成为其生活条件、自然环境、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之虚幻的反映。——译者注


〔55〕
 卡·马克思写道：“宗教是这个世界的总的理论，是它的包罗万象的纲领，它的通俗逻辑，它的唯灵论的荣誉问题，它的热情，它的道德上的核准，它的庄严补充，它借以安慰和辩护的普遍根据。宗教把人的本质变成了幻想的现实性
 ，因为人的本质
 没有真实的现实性。因此，反宗教的斗争间接地也就是反对以宗教为精神慰藉
 的那个世界
 的斗争。”（《〈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页）——译者注


〔56〕
 卡·马克思指出：“宗教里的
 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
 ，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
 。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页）弗·伊·列宁写道：“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马克思的这一句名言是马克思主义在宗教问题上的全部世界观的基石。”（《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88～389页）——译者注


前阶级社会及向阶级社会过渡时期的宗教

（部落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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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希腊）

[image: alt]


（古代美索不达米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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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美索不达米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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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黑森，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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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伊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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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东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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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撒丁，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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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希腊）



第1章　宗教的历史沿革及其考古遗存

1．旧石器时代宗教的遗迹

前宗教时期

宗教演化最早期诸阶段的状况，我们只能依据极为匮乏的考古史料加以推考。时至今日，尚未掌握任何线索，可据以推断人类的远古祖先（即直立猿人、北京猿人，均生活于距今数十万年前）已有宗教信仰。回溯这一时期，宗教信仰并不存在，而且也不可能存在。由于其社会存在的原始性，其意识又直接附着于实践，远古人类尚不可能具有宗教的抽象。这便是所谓的“前宗教时期”。

有关这一问题，迄今依然聚讼纷纭。一些资产阶级学者（他们是宗教的卫道士，希图使宗教与世长存），执著于论证：人类出现伊始，便有宗教相伴而生。近代基督教神学家虽不得不承认人类源出于动物祖先，却又断言：在动物界的演化过程中，日益进化者无非是人的躯体，而灵魂则为神所造并永恒不易；与灵魂相伴而生的，即是始初的宗教观念——对独一神的信仰。

断言宗教与人相伴而生，乃是不值一驳的谬说。与之截然不同，一些学者则认为：前宗教时期持续颇久，迄至下旧石器时代末期（即旧石器时代早期）——莫斯特文化
〔1〕

 期（距今约10万至4万年），亦囊括于其中。在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地球上生存着尼安德特人
〔2〕

 ；他们以捕猎洞熊和其他动物为生。有关尼安德特人的墓葬以及莫斯特文化期其他一些实物遗存与宗教的关联，多年来始终争论不休。

尼安德特人的墓葬

考古工作者先后发现尼安德特人的骨骼或头骨，有数十处之多。其中最著者为：莫斯特洞穴（Le Moustier）、拉沙佩勒－欧圣（La Chapelle-aux-Saints，曾译“沙拜尔”）附近之洞穴、拉·费拉西洞穴（La Ferrassie，曾译“费拉西”）（以上在法国）
〔3〕

 、基克－科巴洞穴（Киик-Коба，克里米亚）、塔本洞穴和斯胡尔洞穴（Mugharet et-Tabun，Mugharet es-Skhul，原巴勒斯坦地区）
〔4〕

 、特希克－塔什洞穴（Тешик-Таш，乌兹别克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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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古时期的手印（埃尔卡斯特利亚尔地区，西班牙）

此类遗迹中至关重要者既经发现（始于1908年），许多学者便视之为尼安德特人笃信灵魂存续于冥世的佐证（А. 布伊索涅、胡戈·奥伯迈耶等即持此见）。一些考古学家（如马克斯·埃伯特）则认为：当时尚不可能存在对灵魂的笃信；而对尸体本身之超自然属性的笃信（即所谓“虽死犹生”的观念），却已有迹可寻，对死者的畏怖感便随之而生。一些苏联学者亦持类似观点。而有些学者对此则有不同的见解。例如，伊·伊·斯克沃尔措夫－斯捷潘诺夫即认为：尼安德特人的墓葬，无非是表明原始人将死者视为病人，予以安顿。据他看来，将死者与生者加以区分，笃信人亡故后确有某者（即“灵魂”）离躯体他往——这一观念逐渐形成于较为晚近的时期。
〔5〕

 看来，此说不失为真知灼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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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尼安德特人的石斧；（右上）拉斯科洞穴的图像，似为一人欲杀一披毛犀（法国）；（右中）尼奥洞穴中的形体，似为披毛犀；其心脏处有刺痕，与法术仪式相关联（法国）；（右下）远古的石斧（大洋洲原居民）

最为可信的是：原始人（尼安德特人）的墓葬，一则表明原始人对本团群同伴已怀有半下意识的关注和眷恋——人虽永逝，情意犹存；再则，表明他们也具有一种半下意识的意向，亦即对尸体加以妥善处置，以免朽坏。

尼安德特人的墓葬，尚不足以视为无可争议的佐证，可据以说明我们当时的祖先已具有宗教观念。然而，对死者的安葬，却可能是诸如此类观念嗣后赖以衍生的根源之一。

而另一类考古发现，则可视为较为令人信服的佐证，可据以说明莫斯特文化期确已存在宗教信仰。这便是似特意用来随葬的动物之骨骼。例如，彼得斯赫勒洞穴（Petershöhle）与德拉亨洛赫洞穴（Drachenloch，阿尔卑斯山区）中，发现大量洞熊遗骨，其中一些并叠置有序。雷居尔迪洞穴（Regurdu，法国南部多尔多涅省）中，熊骨与尼安德特人的墓葬相伴而存。考古工作者将诸如此类遗存视为一种余痕，或属熊崇拜，或属狩猎法术，或属图腾崇拜（所谓图腾崇拜，即是笃信人与动物之间存在某种超自然的亲缘）。而据另一些人看来，这无非是尼安德特人之狩猎者的食物储备罢了。然而，此说并不十分可信。当代一些研究者，诸如安·勒鲁瓦－古朗，对此类熊骨一概持怀疑态度。据他们看来，所发现的熊骨是千万年来遗积于洞穴，与人毫不相干；熊栖身于同类的遗骨中，为御风寒，将其移至洞口，集为屏障。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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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古时期的岩画（阿尔瓦塞特，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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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古时期的披毛犀（阿尔塔米拉洞穴，西班牙）

上旧石器时代

始于上旧石器时代
〔7〕

 （距今约4万至1.8万年），则有更多可据以说明宗教观念和仪礼业已存在的考古史料为人们所发现，而且尤具说服力。迨至这一时期，现代人
〔8〕

 已出现，并可制作较为多样和完备的石器和骨器，狩猎势必较为繁盛，其收获亦较丰。考古工作者将上旧石器时代划分为：奥瑞纳文化期、梭鲁特文化期（温暖气候间冰期）、马格德林文化期、阿齐尔文化期（冰期）。

上旧石器时代的墓葬，带有仪典的清晰痕迹。诸如此类仪典，看来与某种崇拜有关。与种种随葬器物和装饰品相伴而存的，尚有骸骨发现，许多骸骨并涂有赭石粉。双人合葬、颅骨葬亦有发现（前者见诸意大利西北部的门托内附近；后者见诸巴伐利亚的奥弗内特洞穴），显然为二次葬的遗迹。显而易见，当时已形成某种宗教—法术观念，亦即信死者仍以某种方式存续。

另一方面，始于奥瑞纳文化期，则有大量造型艺术遗存（雕塑品、岩画）为人们所发现。看来，其中有些与宗教的观念和仪礼确有一定关联。

上旧石器时代的艺术与宗教

上旧石器时代艺术的遗存，20世纪初期始为学术界所关注。在此以前，这一时期的此类遗存发现极少。许多学者对其可信性仍持怀疑态度。例如，著名的阿尔塔米拉洞穴（Altamira，西班牙北部桑坦德省），早在1863年即为猎人偶然发现。继而，考古学家马塞利诺·德·索图奥拉对其进行了考察，并于1879年在该洞穴发现岩壁和井穴处绘有为数众多的野牛和其他动物。不料，他的发现却受到冷遇。嗣后，诸如此类动物画，在法国的拉·穆特（La Mouthe，韦泽尔河谷；发现于1895年）、派尔－侬－派尔（Pair-non-Pair，多尔多涅河口；发现于1896年）、马尔苏拉（Marsoulas，比利牛斯山脉北坡；发现于1897年）等洞穴续有发现，疑惑始稍释。考古学家所持态度的根本转变，则是在1901～1902年。其间，孔巴雷尔和丰－德－戈姆（Les Combarelles and Font-de-Gaume，韦泽尔河谷）、马斯·德·阿齐尔（Masd'Azil，加龙河上游）等洞穴，相继有古老岩画发现。对阿尔塔米拉洞穴的悉心考察，其结果证明该洞穴岩画真实可信，确属远古。往日持异议最甚者，莫过于考古学家埃米尔·卡尔塔雅克。他于1902年公开致函，悔认前失。继而，新发现接踵而至：1903年，西班牙北部的卡斯蒂略洞穴（Castillo）和奥尔诺斯·德拉·佩尼亚洞穴（Hornos de la Peña）、法国的泰雅洞穴（Teyjat）等，相继有古画发现。1906～1909年间，尼奥附近一洞穴（Niaux，阿列日河上游，位于比利牛斯山区），有众多披毛犀画为人们所发现和考察。1912年以来，蒂克·德·奥杜贝尔洞穴（Le Tuc d'Audoubert）和“三兄弟”洞穴（Les Trois Frères，加龙河一支流两岸庞大洞穴群的组成部分），又有颇多野牛画被发现，并为人们所考察。上述诸洞穴，特别是“三兄弟”洞穴（为纪念其发现者——贝古昂伯爵的3个儿子，故名），因发现远古动物画和化装人体画而举世闻名。

洛塞尔（Laussel，韦泽尔河畔）附近的洞穴和伊斯图里茨洞穴（Isturitz，位于法国和西班牙两国边境附近，巴约讷东南方），相继闻名于世。前者中发现一妇女浮雕，手握牛角，似在行某种仪式；后者中则发现动物雕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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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舞蹈状的巫者（三兄弟洞穴，法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又相继有新的颇有价值的发现问世。1920～1927年间，天主教神甫莱莫济对奥弗涅山脉宏大的佩什－梅尔勒（Pech-Merle）洞穴进行了考察。1923年，著名的洞穴考察家N. 卡斯特勒发现蒙泰斯庞洞穴（Montespan），内有洞熊无首雕塑像和众多动物画。1940年，拉斯科洞穴（Lascaux，多尔多涅省）为人们所发现，内有为数众多的动物涂色画。此外，尚有大量洞穴和旧石器时代居留地遗址相继发现，与之相伴的有种种艺术遗存。上述洞穴和遗址，大多分布于法国南部和西班牙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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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上述种种考古发现，考古工作者断言：上旧石器时代已存在十分固定的宗教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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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奥洞穴的披毛犀（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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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戴面具和饰物的舞者（泰雅洞穴岩画，法国）

这一论断确有据可寻。综观种种岩画，如果说动物画大都注重写实，那么，人物画则极富设定性和示意性，通常为幻想的半人半兽形体，或为饰以兽类饰物和面具的人物——而两者有时又极难加以区分。譬如，马尔苏拉、孔巴雷尔、阿尔塔米拉、卢尔德（Lourdes）、下洛日列（Laugerie Basse）等洞穴的岩画，即属之。其中以“三兄弟”洞穴发现的巫师画最为著名。其形象为一男性，头戴鹿角，饰以长须和马尾，肩披兽皮，作舞蹈状。泰雅洞穴发现一骨制“指挥棒”，上刻3舞者，均为双足，却佩戴岩羚羊面具和饰物。

诸如此类造像和形体，显然与宗教的观念和仪礼有某种关联。须知，绝不可作这样的揣测：原始时期的艺术家不善于绘画，以致画人不成，反落了个畸形和怪诞形体。据那些颇为出色的动物画可推知：当时已可写生，避而不用写实手法，必有其用意。

那么，诸如此类化装形体，其意旨何在呢？

未必可以说，意在装扮为猎者（持此论者，不乏其人）。试看所画形象，其姿态为行仪礼时所特有，显然在起舞。看来，图中形象似在行某种仪式，颇有可能为图腾崇拜仪式。虚构之动物拟人形象，想必是图腾祖先，与澳大利亚人的神幻祖先相近似。吕西安·莱维－布吕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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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而Д. Е. 海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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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此不乏中肯之见。凡此种种形象和形体，均可证明上旧石器时代诸狩猎部落已有图腾崇拜信仰和仪礼。

近年来，著名的法国学者安德烈·勒鲁瓦－古朗，对上旧石器时代的岩画遗存作了缜密、翔实的考察。他研究并整理了60余座洞穴的数千幅岩画，并按所发现地点及其所属时期（从奥瑞纳文化期至马格德林文化晚期）以及其题材和相互关联加以分类。据勒鲁瓦－古朗看来，如果对岩画的种种场面作一番纯客观的归纳，便可看出：画上所绘无非是某种原始神话。其内容是，譬如说，因某种缘故马近似雄性，野牛近似雌性。勒鲁瓦－古朗不同于其他研究者，他并不认为可借助于民族志领域的类似现象对旧石器时代的发现加以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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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伦多夫的女神雕像（属旧石器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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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塞尔的女神雕像（似属公元前3万～前1.5万年）

女性雕塑像

奥瑞纳文化期的女性雕塑像，确实非同凡响。诸如此类女像数以十计，既可见于西欧［奥地利的威伦多夫洞穴（Willendorf）、意大利的格里马尔迪洞穴（Grimaldi）、法国的布拉桑普伊洞穴（Brassempouy）］，又可见于俄罗斯［加加林诺（Гагарино）、科斯坚基（Костенки）、马尔塔（Мальта）、布列季（Буреть）等］。这些女像形体不大，风格各异，间或有十分逼真者，而且均为裸体女身；女性特征发达：乳房丰盈，往往腹部肥硕。值得注意的是：男性雕塑像极为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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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这些女像，堪称众说纷纭。一些学者认为：女像的制作，无非是出于观赏和色情动机。据大多数研究者推断，女像确与宗教有关。有些人甚至认为：奥瑞纳文化期的女像便是在行家庭—氏族仪式的女祭。另一些人则以众多女像均发现于家庭火塘近侧为依据，断言女像为始祖母之形象。彼·彼·叶菲缅科即持此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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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应当说，比较民族志学的材料，对上述见解并无裨益。女始祖崇拜的佐证，在现存诸民族中均未发现，见之于世者无非是一些有待商榷的事例罢了。

另一些人的见解则较为可取，并与已发现的事例相契合。据他们看来，奥瑞纳文化期的女像是火之主宰（即女火塘主）。诸如此类神幻形象，即家庭—氏族崇拜对象，其遗迹犹存于近代许多民族，特别是西伯利亚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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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见，这些女像是母系氏族崇拜早期形态的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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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有彩色标识的砾石（发现于马斯·德·阿齐尔洞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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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地区发现的古代岩画（西欧）

旧石器时代末期，即阿齐尔文化期，动物像和人像几近绝迹，继之而来的则是某种示意格调的绘画。诸如此类作品，颇有可能亦与宗教—法术观念有某种关联。就此而论，最有价值者当推爱德华·皮埃特在马斯·德·阿齐尔洞穴发现的涂色砾石，为数在200以上。砾石上以红色绘有种种神秘莫测的标识：或为平行条带，或为圆形和椭圆形的图案，或为种种类似字母的图形。其涵义究竟为何，迄今仍有待探考。据皮埃特看来，上述种种或者是用以记数的符记，或者甚至即是字母。两种说法均无任何可信之处。如果将这些砾石与现今澳大利亚人的“楚林噶”相提并论，则更为恰当。所谓“楚林噶”，乃是以木、石制成的条状物，即图腾崇拜的表记，上绘种种象征性图案，有些与阿齐尔文化期的砾石极为相似。如果两者确可相提并论，则可作这样的揣测：图腾崇拜信仰在阿齐尔文化期即已存在。

2．新石器时代宗教的遗迹

迨至新石器时代（已使用磨制石器，距今约7000～5000年），欧洲和近东大多数地区已完成向农业和畜牧业的过渡；只是北部地区，依然保留渔猎体制。新石器时代诸氏族和部落，大多为定居和半定居的群体，拥有稳定的经济基地。公社内部，不平等现象已露端倪，而阶级分化尚未出现。新的生活条件，其反映必然亦见诸宗教领域。

新石器时代的墓葬

新石器时代的宗教遗迹，所发现尤为众多，但较为单一，几乎全系墓葬。新石器时代的墓地，为数众多。法国考古学家约·戴谢莱特宣称：迄至古罗马时期的任一考古期，其墓葬之丰富均不可与新石器时代相比拟。至于墓葬具有仪礼性，并与宗教观念相联属，这大多已无可争议。随死者葬入之物，通常为生活用具、装饰物、工具、武器以及种种显然曾装有食物的器皿。由此可见，人们显然相信：上述一切器物为死者生存于冥世所不可或缺。

葬式繁多，可分为五大类（据戴谢莱特之说）：（1）掩土而葬；（2）葬于天然石崖或岩棚；（3）葬于石棚或石甬；（4）在石崖凿穴而葬；（5）置于瓮棺或石棺而葬。发现之遗骸姿态各异，或直肢，或屈肢，或呈坐态；解尸之遗迹，亦有发现。墓葬（特别是岩棚葬和石棚葬），往往为数具骸骨共置一处，——显然为氏族葬地，同一氏族和家族的死者先后葬入其中。

新石器时代，已有火葬之俗。火葬遗迹虽尚属罕见，或偶有发现，却几乎遍及整个欧洲——东起第聂伯河，西至大西洋沿岸。回溯其时，火葬始而只是盛行于法兰西北部，今布列塔尼一带尤甚。斯堪的纳维亚、英格兰、意大利，其时尚不知火葬。

火葬之俗虽已遍及世界各大洲许多民族——既可见于未开化民族，又可见于最发达的民族，而其来龙去脉尚有待探考。据一些学者看来，远古人笃信灵魂续存于冥世，冀望借助于焚尸使死者灵魂得以解脱而飞升天界。他们并试图以此说明火葬习俗之由来。上述这种宗教观念，与其说是火葬习俗之因，毋宁说是火葬习俗之果。对这一习俗的唯物主义阐释，仍有待探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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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之石棚（法国，西欧）

女性神崇拜

在一些葬地，特别是岩棚，石雕女像时有发现。看来，诸如此类雕像与某些宗教观念不无关联。至于确系何种观念，则有待探考。这些雕像，颇有可能即是氏族保护者或护墓者，亦可能是大地（亡人佑护者）之化身。然而，诸如此类形象之缘起，确有可能与旧石器时代的女像（氏族火塘与家庭火塘之化身）有一定关联。

总之，新石器时代显然存在女性神崇拜。已发现之女像，通常仅为技法相近的人像；其中亦有制作粗陋的石雕像和泥塑像或作为器皿的装饰者。凡此种种形象，许多地区新石器时代诸层次均有发现，诸如小亚细亚沿海地带、爱琴群岛、巴尔干半岛、比利牛斯半岛、法兰西、英格兰以及斯堪的纳维亚等。所发现女像，均为眉弓呈半圆，目圆、鼻尖、躯体肥硕、乳房高隆；口以及面部其他器官，几乎全无。通观属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男性雕像仅偶有所见，如尼古拉石棚（法国加尔省）之无首的男性生殖力崇拜偶像。

新石器时代的岩画

北欧、西班牙、西伯利亚等地区，均有为数众多的岩画发现。诸如此类岩画大多属新石器时代，无疑与宗教—法术信仰有关。至于其由来和意蕴，迄无定论。

诸如此类遗存，挪威已发现30余处，画面上的形象均为野兽（多为巨兽）和飞禽。考古学家布勒格对其有所探考，并认定具有法术意义。

卡累利阿的岩画（发现于奥涅加湖和白海地区），颇有价值。历经探考的岩画，现已逾千幅。而其意旨何在，考古学家依然众说纷纭。画面所表现，大多为飞禽走兽；间有人形，通常为男性生殖力崇拜的化身。有小舟与划桨人的岩画，为数颇多。此外，尚有种种图形——圆和半圆，并带有辐射之光束。亚·米·利涅夫斯基和亚·雅·布留索夫推断：诸如此类岩画，乃是渔猎法术以及地域性主宰精灵崇拜的反映。弗·约·拉夫多尼卡斯之见则有所不同。他只是将最古老的岩画（发现于白海地区）与狩猎法术和图腾崇拜信仰相联属；而较为晚期者（发现于奥涅加湖地区），则视之为日、月神话的反映。据他看来，那些神秘的图形——带有光束的圆和半圆，是日、月的象征；而其他图形，则为种种宇宙表记。上述揣测均属可信，且无相悖之处。显而易见，具有繁衍因素的渔猎崇拜，在卡累利阿岩画中确有反映。其中有些又可能与太阳崇拜有某种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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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代一些研究者认为：新石器时代即有太阳崇拜之说，其论据尚嫌不足。

新石器时代宗教概述

尽管考古遗存较为丰富，与之相应的民族志资料又已发现（下文将述及），新石器时代人类的宗教信仰状况，迄今依然扑朔迷离。对女性神的崇拜，似与对丰饶的崇拜有关，或与月亮崇拜相联属（格奥尔格·维尔克即持后说）。上述种种崇拜，其社会基础似为母系氏族；迨至新石器时代，农业经济已有发展，母系氏族当已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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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古时期的岩画（瑞典，北欧）

冥事崇拜的景况，同样颇感朦胧。毋庸置疑，这种崇拜已有显著发展，有关灵魂和冥世的观念愈益繁复；葬式之纷繁与葬仪之考究，即可资佐证。种种葬式，无不带有氏族制的烙印；石棚、瓮棺、人工与天然岩棚，似为氏族葬地。氏族成员之间，财产不均现象业已出现。这同样反映于葬制，而且势必反映于同葬制紧密相关的信仰。火葬习俗的见之于世，想必伴以灵魂观念之趋于繁复。至于人们如何看待灵魂，如何看待灵魂在冥世的境遇，迄今仍有待探考。

[image: alt]


新石器时代的石斧（东南亚）

3．金属器时代早期的宗教

考古史料包容青铜时代以及铁器时代宗教之丰富多样的遗存。诸如此类遗存大多属古典古代诸族。有关状况，下文将详述。现对欧洲金属器时代早期的宗教沿革加以简括探讨。

青铜时代的冥事崇拜，较之新石器时代更趋繁复。社会的阶级分化，已反映于其中。首领、公侯、帝王的葬仪奢侈已极，大批珍宝财物随葬，并以马匹，间或甚至以活人相殉，以备死者在冥世享用和役使。墓上积土成丘，并营造陵墓建筑。部落一般成员的墓葬，则与其有天壤之别。

回溯这一时期，火葬之风极盛，显然为冥世观念趋于繁复所致。

陵墓方位的选定，表明冥事崇拜已同宇宙观念和太阳崇拜相关联。史前时期的巨石建筑——巨石群（又译“巨石阵”），即可资佐证。其中以威尔特郡（英格兰）的“斯通亨吉”（Stonehenge，意即“石群”）最为著名。这一规模宏大的史前巨石建筑群，呈圆形，直径为90公尺（其最古老部分属新石器时代）。有些学者（如格·维尔克），视之为别具一格的太阳庙；另一些学者（如亚·伊文思、卡·舒哈特），则视之为陵墓建筑。上述见解可并行不悖，两者均属言之有据。巨石群诸部分的方位和布局（建筑整体的主轴线，朝向夏至日初点），表明该建筑与太阳观测有某种关联；而巨石群以及其他类似建筑群之下，又有墓葬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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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欧地区发现的太阳车（属青铜时代）

太阳崇拜

另有一些发现，亦表明青铜时代确有太阳崇拜之风。太阳或呈盘状，或呈轮形（带有光束或并无光束），或呈现为圆形，中有“十”字，如此等等。下列种种发现，尤为值得注意，诸如：青铜车，挽以骏马，上载日盘（发现于特伦霍尔姆，北欧）；青铜驹，蹄下、背上均有日轮（发现于特鲁埃尔，西班牙）；车轮负载之光盘（见诸发现于布胡斯省之岩画，瑞典）。

至于青铜时代的太阳崇拜，其萌生显然为农业经济趋于繁盛所致。据民间观察，太阳为丰饶的主要赐予者。另一方面，太阳崇拜又是社会分化的反映；氏族—部落贵族此时已分离而出。而依据民族志材料的类比可推知，氏族—部落贵族往往自命为太阳神的后裔。

威尔特郡的巨石群（属青铜时代，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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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澳大利亚人和塔斯马尼亚人的宗教

如上所述，考古遗存之蕴涵极有价值，可据以推考宗教信仰自萌生伊始所经历的诸早期阶段之风貌。考古史料之所以珍贵，在于它具有较为可信的年限和稳定的分期（尽管并非均属准确无误）。然而，考古史料又难免存在一些缺陷：诸如此类材料十分匮乏，而且流于支离破碎，此其一；再则，考古史料本身并不足以说明任何问题。为了考知其究竟，尚须借助于揣测和类比。所谓类比，主要是凭借现存民族的习俗和文化，凭借其宗教信仰和仪礼，亦即民族志资料，加以推断。

民族志资料包容无比丰富、无比纷繁的实际记述，可供对宗教始于其较早期诸阶段的历史沿革进行探考。有关各大洲近存民族的民族志记述，堪称浩如烟海，大多属18、19和20世纪，有些则属较早期。诸如此类记述，往往不乏资料丰实、阐释明晰之作。然而，民族志资料同样有其不足之处。首先，所谓民族志资料，并不足以为说明宗教始初诸发展阶段的景况提供任何依据；须知，近存诸民族，即使开化最迟缓者，其发展水平亦约当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阶段。再则，民族志资料大多无精确年限可寻；某种信仰之发现于某一民族，譬如说，是在19世纪末叶，但并不能据以确定其产生年限（它可能已存在数千年之久，也可能历时仅一两代）。有鉴于此，宗教史家往往借助于间接论证，即将见诸各民族信仰的类似现象加以对比，并结合考古以及其他领域的资料进行比较研究。对前阶级社会种种宗教的历史沿革，将依据民族志资料作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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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原居民心目中的圣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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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古遗留之岩画，似为图腾祖先

借助于民族志资料对宗教进行考察，以按澳大利亚、太平洋岛屿、美洲、非洲、亚洲、欧洲这一顺序依次进行为宜。在一定程度上说来，这一顺序同分布于上述地区诸民族的历史发展之级次恰相契合。须知，迄至现代，澳大利亚人犹保留极为古老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体制，相当于古典公社—氏族制度。太平洋岛屿诸民族，总的说来，臻于较高发展水平。至于美洲和非洲原居民，则大多处于更高水平。然而，无论是大洋洲、美洲，抑或非洲，均可发现若干相互衔接之级次同时并存的局面。诸如此类所谓发展之级次，似为公社—氏族制陷于解体并逐渐向阶级社会过渡的诸阶段。
〔17〕

 与此相适应，上述各大洲诸民族的宗教，亦属前阶级社会的宗教与阶级社会的宗教两者之间承前启后的种种过渡形态。而亚、欧两大洲诸民族，大多早已跨越上述阶段（除为数不多的边远民族外），经历了社会之划分为阶级的过程，纯阶级社会类型的宗教早已根深蒂固。

1．澳大利亚人的宗教

澳大利亚人
〔18〕

 属现代可直接观察的人类发展诸阶段中最古远者——几从未触动的公社—氏族制度所处之阶段。因此，澳大利亚人的宗教对研究者极有价值。无怪乎任何一部有关宗教起源及其早期诸形态的著作，大多从澳大利亚人的宗教信仰中广征博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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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克兰之图腾的袋鼠

文献资料

有关澳大利亚诸部落的民族志资料中，有价值的记述比比皆是。诚然，诸如此类记述，均属澳大利亚土著居民尚未经受来自欧洲之殖民化影响的时期，乃是得自偶然的耳闻目睹，难免失之于零散或尚欠明晰。1880至1900年间，有关澳大利亚人习俗的杰出之作始相继问世。而这时，他们业已经受殖民制度的强烈影响，往昔的宗教信仰和仪俗渐趋湮灭。属于这一时期者，有下列学者的著作：沃尔特·罗思（关于昆士兰诸部落）、阿尔弗雷德·豪伊特及其助手（关于东南部诸部落）、鲍德温·斯宾塞和弗兰克·吉伦（关于南澳大利亚中部和北部诸部落）、传教士卡尔·施特雷洛（关于中澳大利亚诸部落）；继而又有阿道弗斯·埃尔金（关于西北部诸部落）以及其他学者的著作和考察资料。
〔19〕

 近数十年来，又有一些颇有价值的著作相继出版。这些著作则是关于澳大利亚北部边远地区和西部荒漠地区诸部落（此类地区，有些迄今仍保留固有的文化结构）。其中最为翔实者，当推菲利斯·卡伯里、伯恩特夫妇（即罗纳德和凯瑟琳·伯恩特）、弗雷德里克·罗兹等人的著作。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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鸸鹋的足迹以及圆状图形，与宗教信仰相关联（远古岩刻）

独特的发展条件

澳大利亚孤悬于浩瀚的大洋之中，与具有较高文明的诸民族异地而处。千百年来，澳大利亚人似与周围世界完全隔绝，此其一；再则，该大陆自然条件无显著季节性差异，无猛兽侵袭之虞，无须加以防范；加之，靠狩猎和采集，便可满足最低限度的需求。这样一来，其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异常迟缓。由于上述种种原因，澳大利亚人依然滞留于人类发展的原始阶段。某些研究者说什么澳大利亚人似乎经历了某种蜕化和倒退，纯属无稽之谈。迄今尚未发现任何材料，可据以证明澳大利亚人（或其祖先）曾处于较高发展阶段。

不言而喻，澳大利亚人的宗教信仰在学术上颇有价值。当然，不可将澳大利亚人与我们的远古祖先相提并论，因而贸然将他们的信仰同整个古代人类的信仰等量齐观。澳大利亚人所处条件极为特殊。据此即可推知：其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必然具有某种独特的形态。毋庸置疑，澳大利亚人是现存诸民族中保留古代宗教—法术信仰最纯者。

众所周知，迄至来自欧洲的殖民化在此间肇始之前，澳大利亚原居民依然结为游猎部落，尚不知农耕、豢养家畜、纺织、制陶或制作弓箭之类的狩猎工具以及制作金属器物。所谓游猎部落为数众多，各个部落均结为牢固的社会单位。每一部落又分为若干地域性的小型公社——“团群”
〔21〕

 ，即地域性群体——澳大利亚人社会生活赖以维系的基本单位。每一公社（地域性群体）的内部结构，堪称浑然一体。所谓分化，依然微乎其微。然而，与劳动分工息息相关的年龄和性别级序已清晰可见，特别是长老领导阶层业已出现。

澳大利亚人的婚姻—家庭关系极为古老：对偶婚已见之于世，群婚的遗迹依然留存。

通观种种文献资料，澳大利亚人的宗教—法术信仰和仪礼，各地区几如出一辙；当然，亦不乏某些地域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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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视为图腾的龟（古老岩画）

图腾崇拜

如果对澳大利亚原居民的宗教信仰和仪礼加以考察，并着眼于其在思想意识中以及往昔（或当代）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则不难看出：其最主要的形态莫过于图腾崇拜。所谓图腾崇拜，即是笃信：人类群体与某一物种（通常为某种特定的动物）之间似乎存在超自然关系。此说已为众所公认。

澳大利亚人的图腾崇拜最为典型；而见诸其他一切较为开化民族的图腾崇拜现象，或属较晚期，或并不典型，或无非是仅余遗迹可寻罢了。澳大利亚素有“图腾崇拜的古典地域”之称。这种宗教形态的根源在此间显示之明晰，任何地区均无法与其相比拟。无怪乎澳大利亚的图腾崇拜信仰一旦为人们所发现（19世纪末叶），民族志学家和宗教史家对图腾崇拜探究之风便盛极一时。下文将对澳大利亚人的图腾崇拜的观念和仪礼作较为详尽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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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神幻之蛇，以彩色之沙绘于地上，可见于蛇图腾克兰（氏族）举行仪式之时（澳大利亚）

图腾崇拜群体（氏族）

所谓图腾崇拜，似乎具有相互对应的两元：一为主体（人类群体），一为客体（图腾）。在澳大利亚，这种图腾崇拜之对应双方的主体，首先是原始氏族，亦即所谓的图腾崇拜群体。图腾崇拜群体或与地域群体相契合，或与之相悖。

诸如此类相悖现象之所以发生，其原因似在于：为数众多的部落仍保留一种古老习俗，即世系依母系计、图腾缘母系相传，而婚姻已带有父系地域性，即妻子居于夫方地域群体。

图腾崇拜群体均实行外婚制，即禁止氏族内部通婚。外婚制通常被视为图腾崇拜的标志之一，尽管这种标志纯属社会范畴。某些学者（如埃米尔·迪尔凯姆），试图将外婚制的起源一概归之于宗教的，即图腾崇拜的信仰。这种做法当然不妥。然而，外婚制同图腾崇拜两者之间无疑存在历史渊源，只不过并非那样直接罢了。外婚制是氏族体制（特别是早期氏族体制）萌生伊始便具有的标志，而图腾崇拜则是其宗教性上层建筑。

澳大利亚人的一个部落所包容之氏族（图腾崇拜群体），大多在10至30之间。图腾数目亦有大大超过此数者，则属个别的、极为罕见的事例（阿兰达人
〔22〕

 及其邻近部落）。阿兰达人等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景况，是由于他们不同于其他部落，其图腾称谓的传袭并非缘世系（母系或父系），而是按构拟的受孕地。

图腾胞族

澳大利亚人的氏族（“团群”），并非唯一的图腾单位。大多数部落，其氏族均结为胞族，即部落的外婚“对偶体”。看来，这是极为古老的二元外婚体制
〔23〕

 的产物。某些部落的胞族亦有图腾称谓，诸如：袋鼠胞族与鸸鹋胞族、楔尾鹫胞族与渡乌胞族、白鹦鹉胞族与黑鹦鹉胞族等等。诸如此类图腾，有时又不乏一定的信仰与之相联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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鸸鹋图腾仪式的参与者（阿兰达部落）

分性图腾崇拜与个人图腾崇拜

在澳大利亚，主要是东南部地区，一部分部落中尚可发现特殊形态的图腾崇拜，即分性图腾崇拜和个人图腾崇拜。

所谓分性图腾崇拜，其实质在于：除通常的氏族图腾外，部落中一切男子均另奉某种动物（一般为飞禽或蝙蝠）为其图腾，一切妇女亦另以他种此类动物为其图腾。如果男子的图腾为蝙蝠，妇女的图腾则可能是夜莺。某些研究者（如威·施米特）认为：分性图腾崇拜乃是图腾崇拜最古老的形态。此说未必恰当。然而，毋庸置疑，分性图腾崇拜，一则为某种社会分工所致，再则为两性平权之反映。而两性平权，又似乎与劳动的性别分工紧密相关。

所谓个人图腾崇拜，其实质在于：除全氏族共奉之图腾外，人们并有其自身的图腾。个人图腾通常仅为男性所有，而且并非人人皆可企及，一般只有巫师、巫医、首领始可奉有。诸如此类个人图腾，或承自父辈，或得自成年仪式之际。看来，这是宗教信仰个体化发轫之特殊征象。个人图腾崇拜无疑是一种晚于图腾崇拜信仰其他形态的现象。然而，一些宗教研究者，对此说仍持异议。

图腾

被奉为图腾者通常为种种动物；植物——极为罕见；其他物体——则尤为罕见。通观各个部落所奉之图腾，可发现一种特殊的规律：每一部落以何物种为其图腾，均取决于其所处之自然地理环境以及所从事的主要经济活动。

试对澳大利亚5个主要地区的图腾物种加以粗略考察。几乎所有地区被奉为图腾者大多为飞禽走兽，诸如鸸鹋、袋鼠、负鼠（大袋鼠）、野犬、袋熊（袋旱獭）、蛇、蜥蜴、渡乌、蝙蝠等。

诸如此类动物，对人类毫无致命危害，而澳大利亚本无危及人类生命的凶禽猛兽栖息。这一点至关重要。某些研究者便执著于将图腾崇拜信仰的起源归之于对凶禽猛兽的畏惧。

在半荒漠的内陆地带，即艾尔湖及其以北地区，自然条件极端贫薄，狩猎所获甚微，人们不得不仰赖种种替代食品，即以昆虫、幼蛹和植物为食；昆虫和植物遂被视为图腾物种。除中部和西北部外，再无将昆虫和植物奉为图腾者。

澳大利亚中部，特别是阿兰达部落所在地区，图腾崇拜尤为繁盛，每一部落均奉有为数众多的图腾，并有将非有机界现象视为图腾者。诸如雨图腾、日图腾、热风图腾等，均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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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袋鼠为图腾的氏族之成员的仪式舞（澳大利亚）

与图腾之关联；“塔布化”

澳大利亚人并非将图腾奉为神祇或某种至高无上的灵体。由此可见，断言图腾崇拜即是对某种特定物种的膜拜，未免失之于偏颇。图腾的神化，迄今无迹可寻；见之于世者，无非是对人与图腾之间某种神秘亲缘的笃信罢了。

据豪伊特所记载，南部和东南部诸部落通常将图腾称为“我的朋友”或“我的兄长”、“我的父亲”，有时又称为“我们的骨肉”，即笃信自身与图腾之间存在某种血缘。据考察所见（中澳大利亚），甚至有似将自身与图腾视为一体者。

人与其图腾之紧密相关，首先见诸对图腾物种的禁杀、禁食，即所谓的“塔布”。诸如此类禁忌之风遍及全境，而各地区景况又不尽相同。东南部诸部落禁杀本身之图腾物种；一旦为他人所杀，并不拒以为食。中澳大利亚诸部落则迥然不同：它们重在禁食，而杀害图腾，并不视为违迕禁忌。每逢行图腾崇拜仪式之际，不仅准许，而且理应啖食少许图腾之肉，以期增进与图腾物种之神秘亲缘。据信，拒而不食图腾之肉或食之过于频繁，同样有害无益，两者均将导致与图腾物种之亲断缘绝。

图腾神话

有关图腾祖先之举动的神话，在澳大利亚人的图腾崇拜信仰中居于显著地位。诸如此类神话比比皆是，然而十分单调。其祖先所具有的神幻形象，堪称图腾崇拜最典型的特征之一。至于对图腾祖先的崇信，不可与祖先崇拜混为一谈，祖先崇拜则是属较晚历史时期的宗教形态。所谓图腾祖先，纯属无定形的神幻体。通观种种神话，他们有些取兽形，有些取人形而以动物之称谓为名。所谓图腾祖先，或独居，或群处；或为男身，或为女体。他们以狩猎为生，居无定所，行种种仪礼，与神话之创造者——澳大利亚人毫无二致。据某些神话之说，图腾祖先栖居于地下。其结局通常是：他们复归于地下，或化为山崖、树木、岩石。

鲍·斯宾塞和弗·吉伦在中澳大利亚诸部落采集了颇多图腾祖先神话。卡·施特雷洛所采集尤为众多。W. 切斯林在阿纳姆地东部地区所搜集的尤伦戈尔部落的神话，堪称别具一格，且饶有意味。其内容是：众神幻始祖母朱恩克戈瓦漫游大地，并将图腾置于四方——澳大利亚土著居民似即源出于此。看来，诸如此类始祖母形象是母系氏族制的反映。

与图腾神话紧密相关的，不乏种种特定的仪礼。仪礼参与者须亲身演现神话中的情节，似将图腾祖先所创业绩再现于世。诸如此类仪礼流布颇广，而且纷繁异常。其中以中澳大利亚诸部落的有关仪礼记述尤详。凡此种种仪礼，其主旨通常在于对少年施以训诫，行之于加入仪式（成年仪式）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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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画中的神幻形象，似为图腾始祖（发现于澳大利亚北部地区）

由此可见，图腾神话与仪礼实践有着不解之缘。图腾神话可视为一种独特的“脚本”。为敬奉特定地域之图腾而行的神圣仪礼，即据以演现。不仅如此，诸如此类神话又是该部落所处地理环境某些特征之见诸宗教或神话的诠释。某一山崖、某座峡谷、某些岩石，其由来均有述及。图腾神话又似为该氏族之圣史以及起源史，而且不失为见诸思想范畴的佐证，可据以说明该氏族和部落拥有对所在地域的主权。由此可见，图腾神话使该氏族和部落与其所在地域相联属，并使之得以确定不移。

图腾化身

在某些澳大利亚人部落（即中部地区诸部落），与图腾神话相伴而存的尚有图腾转生说，即incarnation。所谓“图腾转生说”，无非是笃信：人即是其自身图腾之活的显现。阿兰达部落及其邻近诸部落，此风尤盛。据信，显现于人体者并非图腾动物本身，而是与图腾祖先传说有着不解之缘的某种超自然体。据卡·施特雷洛考察，这种超自然体称为“拉塔帕”，是一种幼儿胚胎。“拉塔帕”似乎是被神幻祖先置于一定处所，如岩石间、山崖上、树林中。如果已婚青年妇女或有意或无心途经该处，“拉塔帕”即“入怀”，该妇女遂被视为“妊娠”，所生婴儿则同该地的图腾相联属。这样一来，在阿兰达人分布地区则盛行一种独特的传承制：其世系承续并非依亲缘，而是按图腾归属。

任何一个澳大利亚的部落中，均未发现图腾动物直接显化为人之说。较为开化的民族笃信：人死后，其灵魂即转化为图腾动物。诸如此类现象在澳大利亚诸部落中亦无迹可寻。

“楚林噶”以及其他表征

与图腾崇拜紧密相关的，尚有这样一种观念，即笃信某些作为图腾表征的物体具有超自然属性。阿兰达人以及与之血缘相近的部落，即盛行笃信诸如此类表征之风，其中最著者当推“楚林噶”。所谓“楚林噶”，乃是椭圆形之石或两端呈扁圆之木条，上面绘有种种几何图形和象征性图案。这些图形和图案，尽管与图腾并无任何相似之处，却仍被视为图腾之象征。“楚林噶”似与特定之图腾、图腾祖先以及图腾崇拜群体某一特定成员有着神秘关联。它被奉为该群体的圣物，置于秘处，未履行成年仪式者不得一睹。

除“楚林噶”外，澳大利亚中部诸部落并将另一些器物奉为与图腾相联属之圣物，如“瓦宁噶”（即“努尔通佳”）。诸如此类器物，专供举行图腾崇拜仪式之用。其体硕大，或为杆状，或呈“十”字形，或为菱形。就外观而论，“瓦宁噶”与图腾绝无相似之处。同一形体的“瓦宁噶”，可适用于不同的图腾；然而，一经用于同某种图腾有关的仪式，即与该图腾结下不解之缘，再不可用于同其他图腾物种有关的仪式。

图腾崇拜之圣地，在图腾崇拜中居于至关重要的地位。这种所谓圣地，往往是该氏族狩猎地域内某种特异之处，或为山崖，或为树木，或为水域，或为峡谷，如此等等。此类处所均有所谓神圣秘处，诸如“楚林噶”之类的器物即存放于此，又是举行种种图腾崇拜仪式之地。一切无关者，严禁涉足其间。往昔违此禁忌者，甚至会有杀身之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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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神圣意义的“楚林噶”

法术仪式

所谓人与图腾的关联，最终归结于这样一种观念，即笃信两者之间存在某种相互感应之力：图腾可影响人之境遇，人之行为亦与图腾息息相关。

图腾可影响人的境遇之说，在东南部诸部落的信仰中尤盛。譬如，他们深信图腾可使人们逢凶化吉。据豪伊特所记载，尤因部落一成员曾说：他的图腾是袋鼠，通常以跳跃向他预示吉凶。

这一地区的某些部落则笃信：捕杀对手之图腾，便足以置其于死地。

另一方面，人们又笃信：人对于其图腾有某种左右之力。此风多见于澳大利亚中部诸部落。其所行仪礼极为有趣，亦即屡见于记述的“繁殖礼”（英语increase rites）。诸如此类仪式似可借法术之力促使图腾繁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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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所谓“繁殖礼”，一年一度行之于雨季到来之前，即草木争荣、动物交尾的时节。届时，图腾崇拜群体成员则在特定的祭地举行法术仪式。他们将血浆洒布于地，口诵咒歌，以促使似在近侧的图腾胚胎离其蛰居之处，繁衍增殖。

下文将对称之为“姆巴姆比乌玛”的“繁殖礼”作简略介绍。这种所谓“繁殖礼”，可视为一种十分典型的仪式，其目的在于使称之为“乌德尼林吉塔”的幼虫繁殖（这是一种可食的毛虫，当地方言称作“玛耶格瓦”）。它被视为艾丽斯斯普林斯附近地区一群体之图腾。

图腾崇拜群体的男子，均聚集于主要驻地。继而，仪式参与者（全系男性）悄悄去往某一特定处所。他们照例赤身露体，甚至素常系于腰间的遮巾也一律摘去。仪式未毕，任何人不得进食。

黄昏时分，仪式参与者来到圣地（艾米利－加普），遂卧地而眠；天方破晓，便起身上路。他们缘峡谷西坡鱼贯而行。据信，这正是其神幻祖先所经之地。导者手持一木盆，佯作置放“楚林噶”的器皿；从者每人各持树胶树的枝条两根。行至一山坳，只见卵石遍地，中有一硕大石英岩，即是“玛耶格瓦”成虫之象征。导者以木盆，余者以枝条击打巨石，并口诵咒语，促其排卵繁育。继而，众人纷纷敲打四周的小块卵石（似为昆虫所生之卵）。仪式主持者在地上拾取卵石一块，依次置于每人腹上，口中念叨着：“你吃得够多了！”他同时以前额抵石，并作顶入腹中状。嗣后，他们偕同向河谷走去；行至“染目崖”下，稍事停留。相传，这里正是他们的神幻祖先烤食此类幼虫之处。主持者以木盆，余者以枝条敲打山崖；念诵咒语之声又起，意在使昆虫破土而出，生卵繁殖（据说，此间沙中的巨石便是所谓的“玛耶格瓦”）。山崖上绘有种种图画，即祖先躯体各部位、神幻的“楚林噶”以及妇女聚落等的象征性图形。据说，在神幻时期（即梦幻时期），妇女亦参与诸如此类图腾崇拜圣典。主持者似在模仿神幻祖先的举动，将一块块卵石抛向空中，卵石纷纷落地，沿山坡滚下；余者则口诵咒语。继而，众人又鱼贯而行，赴另一圣地，离此约有一英里半之遥。既至该处，主持者挖出两石：一视为神蛹，一视为虫卵，伴随时高时低的咒语声，小心翼翼地抚摩着。他再度依次将石块置于每一参与者的腹上，口中念叨着：“你吃得够多了！”他复以前额抵石，作顶入腹中状。诸如此类仪式，逐一行之于各圣地。据说，圣地有近10处之多。归途中，人们不时停留，把种种饰物加之于身。此时，聚落那里已特地建起一座草棚，视之为昆虫之蛹。对偶胞族的所有妇女以及男子，或站或坐，在远处守望。伴随咒语声，仪式参与者相继钻入草棚，对偶胞族成员则伏地而卧，寂然无声，纹丝不动。仪式参与者入而复出，出而复入，作昆虫脱蛹状；嗣后，始进饮食。仪式之初燃起的篝火渐渐熄灭。伏地而卧者亦纷纷站起，去往主要聚落。仪式至此方告结束。据信，经这样一番劳师动众，幼虫将增殖繁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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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宗教性的器物（阿兰达人，澳大利亚中部）

据上述景况看来，仪式参与者的一举一动，或为神幻祖先某一举措的模拟，或为作为图腾的昆虫之某种状态的象征。

鲍·斯宾塞和弗·吉伦的记述中，从未提及啖食图腾动物。而在其他人的记述中，此类事例则屡见不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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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兰达人的仪式舞

这种繁殖仪式，一向行之于既定的处所，即与神话传说紧密相关的圣地。这便是所谓的“图腾崇拜中心”，该处具有种种圣物（卵石、山崖等）。凭借这些圣物，图腾祖先神话似乎一幕幕再度呈现。仪式进行中，颇多饶有意味之情景，诸如：种种行术场面（洒布鲜血，抚摩卵石，或以石膏粉、赭石粉、油脂敷体，如此等等）、念诵咒语（旨在促使图腾繁殖的歌谣），以及所谓图腾圣宴（行于仪式即将终结之时，据信可增进人与其图腾之亲缘）。

诸如此类繁殖仪式（见诸斯宾塞与吉伦以及施特雷洛的著述），盛行于中澳大利亚诸部落。这一地区的图腾崇拜臻于极度繁盛。与其相近似的仪式，亦可见于澳大利亚东北部、北部和西北部诸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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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原居民一些部落奉为图腾之树

总之，上述种种图腾崇拜成分，在澳大利亚中部和北部诸部落堪称极度繁盛。这些部落不啻图腾崇拜之范例。至于澳大利亚东南部诸部落，其图腾崇拜则较为逊色，或已发生显著变异。这一地区的某些部落，其胞族图腾业已神话化，并与有关文化英雄以及成年仪式创立者的种种观念相混融，演化为造物主和创世者的复杂形象。

图腾崇拜的根源

对澳大利亚图腾崇拜的重要特征加以探究，有助于揭示图腾崇拜信仰的根源。须知，任何地区的图腾崇拜信仰，均无如此彰明较著者。国际民族志学界，为图腾崇拜种种问题的探考作出了巨大贡献。罗伯逊·史密斯、阿诺尔德·范·赫内普、埃米尔·迪尔凯姆，是为其中之佼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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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联学者谢·巴·托尔斯托夫、德·康·泽列宁、亚·米·佐洛塔辽夫、阿·费·阿尼西莫夫、Д. Е. 海通等，对此作了进一步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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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问题实则已昭然若揭。显而易见，澳大利亚的图腾崇拜（其他地区亦然），乃是早期氏族狩猎公社的宗教形态。回溯其时，血缘关系是构成人与人之关系的唯一类型。这种血缘关系，笃信者似乎无意识地予以扩延，遂将所谓亲缘加之于整个自然界。狩猎者和采集者生活中不可须臾或缺的动物和植物，成为迷信感知和观念所施加之对象，似乎与人确有某种骨肉般的亲缘。

所谓图腾崇拜，又是这样一种感知（即意识）的特殊反映，即笃信原始公社与其地域和土地有着不解之缘。图腾崇拜的这一特征同样至关重要。每一这种地域，无不附丽有种种神圣的图腾祖先传说；每一地方，对澳大利亚人说来，无不为种种宗教—法术构想所充溢。

*　　*　　*

然而，图腾崇拜并非澳大利亚人宗教的唯一形态，尽管这种形态为其中最主要者。反映部落生活某些侧面和情状的其他信仰形态，亦可见诸澳大利亚人地区。

巫术

所有研究者一致认为：澳大利亚原居民，对仇者所施之“咒杀”（亦即“厌胜”或“厌蛊”）十分畏惧。举凡疾病、灾厄、丧亲等，几乎无不归于仇者的巫术。即使死因已明（如丧生于树干之下），仍执著于将肇祸之罪归于某一暗施咒术的仇者。因此，每逢有人死亡，澳大利亚人动辄诉诸种种独特的占卜之法，借以查知死者为何方、何部落之仇人所咒杀。所谓“罪者”既经卜出，则大兴问罪之师，直至置该人或其一亲人于死地，始肯罢休。

澳大利亚人中盛行一种独特的咒杀之法：施术者身在异地，以削尖之骨殖或棍棒暗指对手所在方向，口中念诵致厄咒语或施之以诅咒。据信，如此处置一番，便可使对手罹难。这是法术的雏形（即始初类型）。这种类型的法术，其开端（定向）属实际之行；而其终结（施器、致厄），则是诉诸咒术之力。为了确保其咒术之灵效，施术者往往将法器（骨殖或棍棒）暗中弃于对手所在之地。人们如发现此等物件，便知遭人暗算。既知有人施以“厌胜”之术，则深信必死无疑，其人便丧魂落魄，惶惶不可终日，乃至忧郁而亡。这样一来，人们对此术之笃信愈加有增无减。

澳大利亚人终日忧心忡忡，唯恐遭人施之“厌蛊”之术。他们之中却绝少有人行之。人们笃信：行此术者亦难保无虞，一旦被卜知为施术者，则必遭罹难者的亲人报复。下述情况，颇值得注意。澳大利亚人，至少是绝大多数部落，并无专事致厄者；即使有之，亦极为罕见。例如，阿纳姆地的尤伦戈尔部落确有一种巫师专施此术，称为“拉伽尔克”。阿拉瓦部落亦有谙于此道者，称为“姆伦古瓦”，同时兼行该部落所特有的“刽子手”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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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大多数部落，人们则认为：所谓“厌蛊”，任何人均可行之，通常又为敌对部落之成员所为。毋庸置疑，部落之间的纷争，正是人们对“厌蛊”之笃信和畏怖的主要根源。而这种笃信和畏怖，又使得部落间的纷争和仇视变本加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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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澳大利亚原居民的致厄法术；（右）闻知被施以致厄法术，万分惊恐（阿兰达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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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结束的图腾崇拜仪式（澳大利亚原居民）

[image: alt]


（左）一群报复者的演练（阿兰达部落）；（右）巫师（阿兰达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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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实施致厄法术者进行报复（库里阿伊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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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原居民的法术仪式

祛病术；萨满术；性爱法术

澳大利亚人诸部落，均盛行以法术医病之风，即所谓的祛病术。各地行术之法几如出一辙。各个部族之祛病术大多植根于民间医术。澳大利亚人的民间医术十分发达，娴于以种种草药，甚至诉诸汤剂、按摩、热敷、放血等医治创伤、骨折。凡此种种民间医术和外科医疗手段，任何人皆可行之，当然并非均可奏效。于是，信者往往求助于职业巫医。他们所采用的手段则迥然不同，诸如：诉诸种种障眼法（如佯作从病人体内取出石块或“结晶体”），希图使患者精神稍解；以眼神和手臂弄态作势，左右患者。如患者幸而得愈，则归功于法术之力。

在澳大利亚地区，萨满术已露端倪。萨满不同于巫医：巫医祛病诉诸法术，而萨满则借助于精灵之力。相传，精灵确也听从萨满役使。至于是否为数众多的部落均有诸如此类可役使精灵者，尚不得而知。在阿兰达部落，一般巫医所施之术均可获之于另一巫医。然而，欲成为役使精灵者，则须去至某处之洞穴（似为精灵所居），卧于洞口；待到黑夜降临，据信精灵即现于面前，以矛贯之，便可成为巫医和萨满。专事此术者称为“比拉阿尔基”（不同于一般巫医；据说，他们擅长与精灵交通），见诸库尔奈部落。然而，作为公社—氏族制度解体时期所特有的宗教形态之萨满术，在澳大利亚人中始终未超越孕育阶段。

巫师和萨满亦行“祈雨术”（气象法术），但并非可见于各地。在狩猎经济条件下，气象法术不可能在信仰中居于显要地位。唯有澳大利亚中部，气候干燥，此术始为人们所注重。

所谓性爱法术，或称“求偶法术”，行于澳大利亚人中者亦属极为初级的形态。行此类法术之男性青年，无非是诉诸某些饰物，并笃信可对妇女产生法术灵效，使之顿生爱恋。饰物须先施以咒术。综上所述，所谓性爱法术之由来已昭然若揭，这无非是取悦妇女的惯技而赋之以法术效用罢了。

女性仪礼

既然有所谓性爱法术，势必要涉及男女两性参与仪礼生活的问题。澳大利亚学著述中，不乏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即认为澳大利亚的宗教纯为男性所专有，而妇女则被完全排斥于宗教仪礼之外。综观民族志文献资料的种种记述，一切宗教仪礼确也均由男性行之；与之紧密相关的种种信仰，大多视为女性所不得问津者。由此甚至可推知：妇女在澳大利亚人的社会中并非处于平权地位。

然而，据晚近一些学者的考察（如盖佐·罗海姆、伯恩特夫妇、菲利斯·卡伯里等），实则并不尽然。澳大利亚人的性别和年龄区分，无疑反映于宗教仪礼和信仰。近数十年来，或许已有数百年之久，澳大利亚全境经历着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的过渡。正因为如此，妇女在宗教仪礼生活中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为男性所取代。据许多部落的神话和传说看来，妇女昔日之参与宗教仪礼则要活跃得多，甚至居于主导地位。譬如，尤伦戈尔人中流传的一些神话（W. 切斯林搜集），颇值得注意。其内容是讲述称为“朱恩克戈瓦”的众始祖母创造图腾崇拜群体的故事。一些北方部落流传有关于库纳皮皮的神话；一些女性仪礼，则与这一神幻形象紧密相关。凡此种种，引起伯恩特夫妇的关注。时至今日，尚有女性仪礼与男性仪礼相并而存。有关女性仪礼的记述极为匮乏。这无非是由于：从事实地考察的民族志学者均系男性，女性仪礼又讳莫如深，男子不得涉足其间。欲对诸如此类仪礼有所了解，自然难乎其难。而男子所行的许多仪礼，妇女之参与则被视为不可或缺，尽管并非如此引人注目和举足轻重。

冥事崇拜

澳大利亚人中曾盛行一系列特殊的宗教仪礼和信仰，均与冥事崇拜紧密相关。澳大利亚人的葬式种类繁多。就此而论，澳大利亚不啻一座特殊类型的博物馆。世界各民族的种种葬仪和葬俗，几无不见诸此间：既有土圹葬（或直肢，或屈肢，间有缚而后葬或成畸形者），又有在墓壁开穴而葬者；既有浮厝于木台和树上行风葬者，又有所谓“尸宴葬”（即分食死者遗体）；既有熏制干尸者，又有携尸、焚尸之俗。大陆南部一些部落，如耶尔克拉－米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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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昔处置尸体之简令人难以想象，亦即：弃于篝火旁，整个团群一走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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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祖母詹伽乌尔诸姊妹；詹伽乌尔众姊妹为所谓“梦幻时期”的神幻人物，被视为始初之人、动物、植物以及宗教仪俗的创造者

澳大利亚人有关灵魂冥世境遇的观念十分朦胧，且纷繁异常。一些部落深信亡灵游荡于大地之上；一些部落则认定亡灵去往北域或天界；一些部落则笃信：躯体既亡，灵魂亦不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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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悼亡者的仪式：歌唱、舞蹈，并模仿其图腾而跳跃（澳大利亚原居民）

神话

澳大利亚人的神话虽极原始，却异常丰富。所谓神圣的图腾神话，上文已述及。除图腾神话外，尚有颇多神话流传于世。其内容异常驳杂，大多与动物和天体有关。据人们看来，这些神话并无神圣性可言，同宗教亦无直接关联。尽管如此，宗教史家仍对之十分关注。通观诸如此类极为原始的神话，可以看出：它们萌生于人类头脑通常具有的那种求知欲，乃是人类一种素朴的尝试，旨在求得对周围世界这一或那一现象的阐释，而这种阐释又是凭借该现象的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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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瓦拉蒙加人的树葬（澳大利亚中部）；（右）树皮画（发现于阿纳姆地）：丧葬仪式——三死者在墓穴中；圆圈似为水洞，婴儿之灵现于其中，死者之灵则乘舟回归（墓穴便为舟形）；上图右侧一人在击打响器，为哭丧歌伴奏，其他三者的头顶似为篮状物

沃尔特·罗思在昆士兰采集了大量短小精悍的神话，其内容为以素朴的方式对动物的某些特征加以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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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有许多神话，则是讲述日、月之由来。相传，太阳原为一妇女，居于大地之上；而月亮之化身则为男性。尚有不少神话，叙述洪水的始末以及火之缘起。有关文化英雄的神话，更是饶有意味。据信，一些神幻人物曾定立某些仪俗或创建某些文化业绩，诸如取火、定婚姻典制、立成年仪式等等，人们通常称之为“文化英雄”（“文化创始者”）。通观澳大利亚人的神话，文化英雄的形象往往十分朦胧，尚属半人半兽。诸如此类神话，只有演现于某些宗教仪式举行之际，始成为宗教的一部分。

看来，各个部落均有这样一种观念，即笃信确有邈远的神幻时期，而且其景况与现时迥然不同。在所谓神幻时期，似有图腾始祖栖身于世间——他们似乎具有超自然之异能，既可徜徉于地下，又可遨游于天地间；动物与人毫无二致；日、月、星辰曾存在于大地上，皆具人形。应当指出：诸如此类关于奇迹迭起、壮举屡见的邈远的神幻时期之意象，几乎见诸世界上一切民族，并为种种宗教所包蕴。

早期部落崇拜与众天神

通观见诸澳大利亚人的种种宗教形态，最为繁复、萌生最晚者莫过于早期氏族崇拜；这种崇拜又与众天神形象之缘起不无关联。

澳大利亚人的部落并非社会单位，只不过是种族共同体的一种形态。其特点在于具有共同的部落名称、独特的方言、限定的地域、既定的习俗。名副其实的部落生活体制，在澳大利亚人地区并不存在。须知，这种生活体制为公社—氏族制度解体时期所特有。澳大利亚人的部落几乎从未成为统一的整体。就日常生活而论，其部落则是分为较小的、实则自成一体的地域性群体，即团群。经常性的全部落体制、全部落政权、首领、议事会议，并不存在。然而，全部落性交往之胚芽业已出现。每逢一定季节，或一年一度，或少于一年一度，部落诸群体齐聚，商讨众所关注的事宜，举行众所参与的歌舞和仪式。诸如此类全部落性集会，其最惯常、最重要的目的在于举行成年仪式，即少年的加入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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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全部落至关重要的大事，为青年骨干的培训之所系。成年仪式行之于每一成员平生最关键的时刻，即行将由少年集群转入享有全权的男子集群之际（或女子及龄、当嫁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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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原居民的岩画中的种种神话形象（澳大利亚中部）

施之于儿童的所谓成年仪式，历时最久，而且最为严峻。这种仪式往往持续数年。在此期间，履行仪式者须接受系统的训练，主要为狩猎技能的传授，并接受严峻的培训和体魄的磨砺。领受者须恪守严格的禁忌和斋戒；不得与人交谈，表意只能借助手势和暗语；同部落妇女成员完全隔绝；被晓以部落的道德规范，授以部落的仪俗和传承。他们尚须经受种种十分独特的严酷考验。至于其方式，澳大利亚各地区则不尽相同，无非是切痕（伤痕留存终生）、毁门齿、薅发、施行割礼、置于篝火之上熏炙。凡此诸般磨砺，其目的无非是赋予少年以坚忍不拔的毅力，并使之尊重长者，唯氏族和部落头人之命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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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受成年仪式后所留之切痕（金伯利高原北部）

在阿拉瓦部落，领受成年仪式之儿童须在施行割礼前授以种种处事准则，诸如：不得追逐妇女；不得向狗投掷梭标；恭顺长者——命你跑一英里，亦须遵命而行；不得与长者争辩，不得违抗长者；不得与同部落者、兄弟、姊妹斗殴；务避堂姊妹和表姊妹；不得失去自制；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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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研考者们最感困惑的，一向是所谓割礼之俗。它曾盛行于不同国度的许多民族。在某些现代宗教中，此俗依然如故。至于其由来和作用，则众说纷纭，甚至有所谓“卫生”说。而为之索解实则并非难乎其难——只需对此仪俗与整个成年仪式体制的关联加以探考，便可昭然若揭。其主旨之一无非是赋予人以性的自制力。施行所谓割礼，可使领受此礼之儿童抑制（虽则短暂）纯属肉体的情欲。

诸如此类成年仪式，均与特定形态的宗教信仰相联属。

在澳大利亚中部诸部落，须向领受此仪礼的少年演示种种图腾崇拜仪式，并讲述神圣的图腾神话。每一图腾崇拜群体（氏族），均有各自的图腾神话。另有全部落性的信仰，亦与成年仪式紧密相关。这便是有关特定的超自然体之观念，亦即：笃信某精灵创立成年仪式并予以监护，笃信某精怪始而窒杀领受此仪礼者，继而使之复生（即所谓“死而复生”说之雏形；在种种尤为繁复的宗教中，此说则臻于隆盛）。下列两种形象往往共见于同一部落之信仰：一为秘传（已经历加入仪式者始可信之，至于未领受此仪式者，则毫无所知，而且从不敢问津）；一为非秘传，而且正是意在使未经历加入仪式者笃信，并生畏怖之感，而已领受此仪式者则漠然置之。看来，两种神幻形象似曾为一体，相传既久，渐一分为二。例如，凯蒂什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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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信之一对神幻形象即属此列：阿特纳图为天神、成年仪式的创立者和监护者；而可怖之图玛纳，则为嗜血者、独脚精怪（一足自负于肩上），始而窒杀领受成年仪式者，继而使之复生。将这种死而复生观念赋予未领受成年仪式者，意在使他们对转入另一社会状态（即成年男子等级）有脱胎换骨之感。已领受成年仪式者则不信图玛纳。他们无人不知：林中传出的它那惊心动魄的“吼声”（使妇女和儿童闻之毛骨悚然），不过是以绳系木片在空中抡动所致。阿特纳图颇有可能是部落天神形象之尚属邈远的先驱，而图玛纳则似为恶灵、魔怪形象之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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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大洪水的象征之巨蛇（古代岩画，维多利亚河流域）

在东南部诸部落，其社会发展水平略高于前者，则信较为繁复的宗教—神幻形象，即尚属胚芽状态的、部落所信的天界之神。诸如达令河流域诸部落所信之拜雅梅、新南威尔士滨海地区诸部落所信之达拉穆伦、纳里涅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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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信之努伦德雷、库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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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其毗邻部落所信之本吉尔，均属之。有关诸如此类神幻形象，学术著作中颇多争论。最先对神幻天界灵体表示关注者，为英国民间文艺学家和民俗学家安德鲁·兰格（所谓原始一神论的创始者），继而则是民族志学领域维也纳天主教学派的首领威·施米特神甫。后者呕心沥血，执著于对其所持之见加以论证，说什么上述见诸澳大利亚东南部地区信仰的天界灵体形象，即是有关所谓独一天界创世神之原始意象的遗迹；至于这些形象之形形色色的神幻属性和法术属性，则一概归之为晚期的增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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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受成年仪式者须割破血管，并经历种种严峻的考验（澳大利亚原居民）

上述天界灵体形象，实则异常繁复。种种成分纷然杂陈：既有胞族图腾的属性（如本吉尔，其形象为楔尾鹫），又不乏文化英雄和造物主的属性。人们通常将定立婚姻章则、道德规范、种种习俗，乃至创造人类和天地万物之功均归之于诸如此类灵体。而这些神幻形象的主要成分，亦即核心，则是作为成年仪式监护者之精灵的形象。凡此众多天界灵体，均与成年仪式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关联。澳大利亚人所行之部落性的加入仪式，乃是全部落崇拜的，亦即部落神崇拜的胚芽形态；而成年仪式体制本身，则是部落生活体制的胚芽形态。澳大利亚人之部落本身，又是名副其实的开化部落的胚芽形态。诸如拜雅梅、本吉尔、努伦德雷之类的形象，则是原始的部落神。

澳大利亚人的宗教之概貌

现对关于澳大利亚原居民的宗教之表述加以概括。首先，应当指出：澳大利亚原居民的宗教，是其赖以生存的经济条件和社会条件之彰明较著的反映。他们的所谓图腾崇拜体制，似乎是狩猎和采集经济的上层建筑，并成为狩猎公社及其血缘关系的反映。对所谓“咒杀”（厌蛊）的笃信，是为部落纷争的反映。至于巫医术，其萌生则是面对疾病束手无策所致。

在澳大利亚人地区，较为繁复的宗教形态仅有萌芽可寻。试以下列所述为例：见诸其信仰的个人图腾崇拜，即是个人庇护精灵崇拜之萌芽；萨满教亦处于萌芽状态，东南部诸部落的部落神崇拜只是初露端倪。

澳大利亚原居民有关超自然范畴的观念，应予以关注。他们并无对某种杳渺虚幻、与尘世全然隔绝的超自然界的崇信。据他们看来，超自然的存在和对象近在咫尺。诸如此类观念，为宗教发展的诸早期阶段所共有。回溯其时，宇宙之自然范畴与超自然范畴两者的区分，尚未臻于截然分明。然而，澳大利亚人已有关于某种邈远的神幻时期之意象。据信，在这一时期，种种奇迹异象，诸如升举于天界、变化为动物、遁入地下等，均非无稽之谈。

法术观念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堪称澳大利亚人诸部落的宗教之特点。所谓法术观念，既见诸图腾崇拜（笃信人与图腾之间存在某种法术感应），又见诸致厄法术、性爱法术以及巫医术。至于万物有灵观念，即有关灵魂和精灵的观念，虽已见诸澳大利亚人的信仰，却仍十分朦胧，在其宗教中并无明显的作用。

澳大利亚原居民的仪典，其实施方式以舞仪和演现为主，行之于图腾崇拜仪式、加入仪式（成年仪式）以及其他场合。

至于哪些特点从未见诸澳大利亚人的宗教，同样不可忽略。首先，澳大利亚人从无祈神眷顾的仪礼；他们素重咒术，而不行祈祷。所谓献祭同样闻所未闻，如果不将共食图腾之肉视为献祭（罗伯逊·史密斯即视之为献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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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间既无圣所，又无寺庙，有的无非是圣所的雏形，即天然的秘处——置放“楚林噶”的幽谷、罅隙。此间亦从无祭司；至于宗教仪礼的主持者，由图腾崇拜群体的首领、巫医、巫师以及“祈雨师”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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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仪式的教导者

通观澳大利亚人的宗教，祖先崇拜亦无迹可寻。有关神幻图腾“祖先”的意象，不可与祖先崇拜等量齐观。诸如此类“祖先”，无非是幻想的、亦动物亦人的形象罢了，而绝非名副其实的列祖列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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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鲁特岛原居民的树皮画，似与创世相关联（澳大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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饰物图案上之鱼、鸸鹋、蛇、半人半爬虫形象，与图腾崇拜相关联（澳大利亚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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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老人在举行仪式时护卫圣物——楚林噶（澳大利亚中部）

澳大利亚人亦无自然崇拜之风。有关种种自然现象之超自然属性的观念，在澳大利亚人的信仰中虽有迹可寻，却并未附丽于自然崇拜，而与图腾崇拜相联属。形形色色的动物、某些植物以及非生物界的某些成分，均赋之以超自然属性。天体现象尚未神化，并未赋之以超自然属性。诚然，天体现象的化身业已有之：日之化身为女性，月之化身为男性，其他一些现象亦各有其化身；与之有关的神话，亦流传于世。然而，上述种种均与宗教毫不相干，唯有太阳曾被人们奉为图腾——此乃绝无仅有的事例。天界、苍穹，亦有予以人格化者。例如，阿兰达人即信天之化身，称之为“阿尔齐拉”。其形象为一巨人，生有鸸鹋之足，妻室众多，子女成群。然而，它同人并无任何牵涉；人们对之既无敬拜之礼，亦无畏怖之感。

宇宙起源神话闻所未闻，或几无迹可寻。综观澳大利亚人的神话，其内容无非是讲述文化英雄的业绩、图腾崇拜群体的由来、图腾祖先的游徙。短小精悍的动物神话亦有流传。至于宇宙、大地、天宇之由来，澳大利亚人的神话则从未涉及。

澳大利亚人亦从无任何对冥世的笃信。他们信灵魂之存在，却又认定：躯体既亡，灵魂遂灭。在澳大利亚人的宗教信仰中，所谓灵魂观念并无任何显著作用。

以上所述便是澳大利亚人宗教信仰的种种特征，在一定意义上说来，又不失为公社—氏族制度所属时期之宗教的特征。就此而论，这些特征确有不可低估的认识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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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狩猎相关联的宗教仪式（澳大利亚原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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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原居民的成年仪式

近代状况

澳大利亚人的上述宗教信仰和仪礼，业已属于过去。18世纪末叶，英国人侵入澳大利亚，实施殖民化，澳大利亚人诸部落大都惨遭灭绝；在大陆北方和内地，亦所剩无几，其固有的文化和往昔的信仰几乎荡然无存。澳大利亚原居民大多居于所谓“传教村”，多神信仰之仪礼被严加取缔。

一些传教士则采取较为变通的办法，使基督教与当地的信仰相得益彰，希图诱使土著居民皈依该教。例如，在尤伦戈尔部落（阿纳姆地）布道的传教士W. 切斯林，曾在引人注目之处竖立一巨型十字架，并向困惑莫解的土著居民声言：这是“耶稣图腾，为图腾中最尊贵者”。他并向其教区徒众宣称：基督教的圣父，即相当于所谓的“万伽尔”——尤伦戈尔部落所信神秘的法术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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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如此类“双重信仰”，偶有渗入土著居民之意识者。阿拉瓦部落有一曾领受洗礼的土著居民，名叫“瓦伊普尔达尼亚”，写道：“是的，我信上帝。也信地母，又信虹蛇，又信我的图腾——袋鼠。我们的一切——部落的土地、食物、妻子、儿女、文化……都是他们赐给的。什么力量也改变不了。所有这些，从梦幻时期
〔38〕

 到如今，世代相传，已经同我们血肉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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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远离白人殖民者的穷乡僻壤，原居民依然过着往昔的游猎生活，仍恪守旧有的习俗，保持旧有的信仰。在这些地区，老年人眼见青年们愈益倾慕白人、鄙弃部落风习，则不愿向他们授以神圣的图腾传承，并拒不为之举行成年仪式。最后一代老人相继弃世，部落信仰亦趋湮灭。

2．塔斯马尼亚人的宗教

塔斯马尼亚岛诸部落为澳大利亚人的近邻。就起源而论，两者显然存在所谓亲缘。早在19世纪，人们尚未对其进行考察前，塔斯马尼亚人
〔40〕

 即已为殖民者杀戮殆尽。塔斯马尼亚原居民的最后一位妇女，也于1877年去世。

塔斯马尼亚人犹存于世之时，从无人对其进行专门考察。现仅余零星片断有关材料可寻，而这些无非是与其偶有接触者的见闻。H. 林－罗思所著《塔斯马尼亚的土著居民》（1890年），不失为一部极有价值的著作。上述有关塔斯马尼亚人的资料，尽包容其中。

有关塔斯马尼亚人的生活体制和文化，所知极少。看来，其生活方式、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与澳大利亚人的相差无几，均以不大的狩猎公社为单位结群而居。诚然，他们较之澳大利亚人尤为贫困，似亦尤为原始。

一些考察者（布雷顿、约恩森、威道森），显然囿于基督教的宗教观，断言塔斯马尼亚人从无任何宗教观念。苏联论著中同样不乏诸如此类见解，认为塔斯马尼亚人尚处于前宗教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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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说未免失之于偏颇。有关塔斯马尼亚人之宗教的记述虽极匮乏，仍有足够的论据可资推断：塔斯马尼亚人已具有宗教信仰。

图腾崇拜的遗迹

种种著述中的习见之说，未必可信。可以断言：所谓图腾崇拜的成分，在塔斯马尼亚人地区已有迹可寻。据一些考察者所见，塔斯马尼亚人恪守某些食物禁忌，而且因人而异：有些人忌食雄性袋鼠之肉，有些人则忌以雌性袋鼠为食，如此等等。此俗与将图腾视为“塔布”颇为相似。诚然，此间的种种食物禁忌，有些未必与图腾崇拜有关。例如，塔斯马尼亚人一概禁食有鳞之鱼；海生动物中，仅以软体者为食。至于为何全然禁食鱼类，其原因尚待探考。但是，并不排除这样的可能，即与宗教确无任何关联。一些考察者曾提及涂色砾石。诸如此类砾石颇有可能与图腾崇拜有关。塔斯马尼亚人将这种物体与一定的人物形象（即“离去之友”
〔42〕

 ）相联属。

葬俗

塔斯马尼亚人的葬俗较为繁复。葬式綦多：土葬、风葬、火葬，一应俱全；甚至有行二次葬者，即以木杆和树皮修筑“葬棚”，将焚后所余骨殖置于其中。有人则将死者遗骨随身携带，并用作法器。由此可见，塔斯马尼亚人对死者确有某些宗教观念。

巫医术的萌芽

在塔斯马尼亚人地区，诸如巫师、萨满等，显然尚未分离而出。甚至所谓巫医术（祛病法术），亦处于萌芽状态。据早期的一则记载（1842年），病人和垂危者由妇女守护，并无专事医疗者（“就诊断和治疗而论，人们可说是不相上下，谁也不以能者自居”）。然而，据韦斯特记载（1852年），“有些人较他人从事医疗为多，英国人遂称之为‘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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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斯马尼亚人之船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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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塔斯马尼亚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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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塔斯马尼亚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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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斯马尼亚人的石制工具

夜魅

曾对塔斯马尼亚人进行考察者一致断言：塔斯马尼亚人畏惧夜魅，畏惧黑夜，信恶灵夜出作祟，如此等等。至于这种对黑夜或夜魅之畏惧的缘起，尚有待探考。颇有可能，其所惧者无非是仇人之猝然夜袭罢了。毋庸置疑，这种畏惧之感与某种纯属迷信的万物有灵观念不无关联。戴维斯的记述中曾提及一夜游恶灵，称为“纳玛”。罗宾逊则提及恶灵的另一称谓——“拉埃戈－拉佩尔”，并述及：“人们深信一切灾厄均系其作祟所致”。据他们看来，此灵与雷雨、闪电不无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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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天神的信仰

据某些考察者记述，塔斯马尼亚人不仅信夜魅，而且信某种白昼精灵。神甫威·施米特费尽心机，竭力论证这一白昼精灵即是至高无上的天神。他甚至不惜诉诸语言的牵强附会，断言某神幻体的一称谓“提伽纳－玛拉布纳”即是天神的称号，意即“至尊－独尊－至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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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说纯属无稽之谈。塔斯马尼亚人确无天神崇拜可言。然而，某些神幻形象颇有可能与成年仪式之俗紧密相关。据一些考察者之说，这种习俗在塔斯马尼亚人地区已露端倪（塔斯马尼亚人亦有“切痕”之俗，亦有供抡动吓人之用的木片，即“吼声器”，妇女均不得一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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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吼声器”（分别属澳大利亚西部、北部、西北部）



第3章　太平洋岛屿诸民族的宗教

就民族志而论，太平洋岛屿是一个错杂纷繁的地区。依据语言归属，太平洋岛屿诸民族分为人口相差悬殊的两支：一为巴布亚人诸部落（主要分布于新几内亚）；一为马来－波利尼西亚语系诸族，是为太平洋岛屿大部分地区的原居民，又分为美拉尼西亚人、密克罗尼西亚人和波利尼西亚人。总的说来，这些民族的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水平大大高于澳大利亚人，尽管太平洋岛屿各个地区的状况各有所异。其居民均以农耕为主，大多兼事捕鱼，过定居生活。通观太平洋岛屿诸民族的社会制度和文化，呈现这样一种状况，即文化水平由西向东（起于新几内亚，终于波利尼西亚岛群）愈益提高。巴布亚人诸部落，特别是新几内亚岛西部，迄今仍保留原始公社制度，与澳大利亚人相差无几。而美拉尼西亚人诸部落，公社—氏族体制解体所经历的各个阶段均有迹可寻。与此同时，西北美拉尼西亚并保留有较多的古老形态（二元外婚体制、母系氏族等）。由此向东南而行，氏族制的解体愈益明显；迄至新喀里多尼亚和斐济，向早期阶级社会和原始半国家之过渡已清晰可见。西南波利尼西亚和西波利尼西亚（新西兰、萨摩亚）诸族，似与新喀里多尼亚和斐济原居民处于同一发展水平。波利尼西亚其他地区，特别是塔希提岛和夏威夷群岛，公社—氏族制度的解体几近尾声，早期阶级制度（种姓制）和小邦业已出现。而在密克罗尼西亚，则是古老的社会形态与晚近的社会形态，即母权制与种姓制，纷然杂陈，呈现一幅奇异的景象。

社会发展和文化发展的这种参差不齐，必然反映于宗教。就太平洋岛屿整个地区而论，其宗教信仰虽不乏共同的特征，而见诸各个地区的形态却千差万别。这一地区不啻包容无比丰富的博物馆，将公社—氏族制度时期的宗教向早期阶级社会的宗教演化之历程依次展现于世。不仅如此，太平洋岛屿诸民族的物质生产条件及其社会生活如何反映于宗教观念，同样一览无余。

1．巴布亚人和美拉尼西亚人的宗教

美拉尼西亚岛群十分炎热，多数地区气候条件不佳。这一地区成为欧洲国家推行掠夺和殖民政策的对象，为时颇晚。对巴布亚人和美拉尼西亚人之考察，亦始于不久以前，即19世纪后半期。最先为人们所知者为新喀里多尼亚和斐济，其他诸岛嗣后相继发现。新几内亚为一幅员广阔的大岛，迄今仍有待进一步考察；对其内陆情况，几毫无所知。美拉尼西亚的许多岛屿，尤其是新几内亚，旧有的文化和往昔的信仰依然留存。

最为原始的宗教形态，可见于巴布亚人
〔46〕

 。其宗教信仰和仪礼考察最为翔实者有：托雷斯海峡地区岛民（阿·哈登、威·里弗斯，1898年）、马富卢人（威廉森，1910年）、基瓦伊人（贡纳尔·兰特曼，1910～1912年间）、玛林德－阿尼姆人（保罗·维尔茨，始于1914年；汉·内沃曼，始于1933年）、阿斯特罗莱布湾地区诸部落（尼·尼·米克卢霍－马克莱，1871～1877年间）
〔47〕

 。有关众多部落的记述虽失之于零散，却极为珍贵。近年来，有关新几内亚内陆山区诸部落的记述渐有所增；而往昔，这些部落几不为人们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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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干维尔岛原居民所信之神灵（巴布亚新几内亚）

托雷斯海峡地区岛民的宗教

就语言和文化而言，托雷斯海峡地区岛民，堪称澳大利亚与美拉尼西亚两者的中介（西部诸岛操澳大利亚语，东部诸岛操巴布亚语）。其经济以农业和渔业为主体。对偶外婚胞族之遗迹依然可见。母系氏族已演化为父系氏族。

这一地区的宗教信仰，同澳大利亚极为近似。然而，其中又不乏较澳大利亚繁盛者。西部岛群，图腾崇拜居主导地位；而东部岛群，图腾崇拜则仅余遗迹可寻。所奉图腾物种多为动物（图腾计有36种，动物图腾便有31种之多）。自身所奉之图腾，严禁捕杀；而龟和儒艮则不在此列（因食肉奇缺所致）。图腾繁殖仪式亦有发现。有关两兄弟（文化英雄）的神话饶有意味（流传于雅姆岛），两者一为锤鱼，一为鳄鱼。其造像奉于“圣垣”，并在此为之举行舞仪。马布伊亚格岛所奉为单一文化英雄——克沃伊亚姆，人们称之为大“奥古德”（所谓“奥古德”，意即“图腾”）。这一文化英雄同为两胞族所敬奉。

其成年仪式则与澳大利亚人迥然不同。领受者无须经历如此漫长的磨砺和痛苦的残伤。该地区的成年仪式，颇似种种宗教性的面具舞或其他舞仪；届时，并向领受者授以部落传承、神话和信仰。由此可见，这一地区的加入仪式（成年仪式），其纯属宗教和思想的范畴有所增益，而体魄范畴则有所减。不仅如此，与成年仪式相联属的宗教—神话形象体系亦趋繁复，而且饶有意味。无论是澳大利亚，抑或托雷斯海峡地区，均信成年仪式由精灵监护之说。该地区的景况不仅宛如某些澳大利亚人部落，有秘传和非秘传之分（犹如凯蒂什部落的阿特纳图和图玛纳），而且尤为繁复。托雷斯海峡地区，岛民既信成年仪式的庇护者和创立者，又信所谓嗜血者；他们似乎始而将少年窒杀，继而又使之复生。至于诸如此类精灵，已领受者和未领受者均可获悉，其称谓因两者不同而有所异：成年仪式之监护者，已领受者称之为“博玛伊”（全部仪式被视为对博玛伊的敬祀），而未领受者则称之为“玛卢”。至于嗜血者，已领受者称之为“伊布”，而未领受者则称之为“玛古尔”。这样一来，二灵竟衍化为四：两为秘传，两为非秘传。这无非是植根于关于成年仪式的神话意象渐趋繁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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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灵的造像——用于仪式舞的面具（埃莱玛人，新几内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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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仪所用手板，其上有祖先头像（巴布亚新几内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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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房屋中存放之祖先颅骨及面具（新几内亚）

每逢举行成年仪式，则为领受者举行面具舞；舞者须装扮为恶灵，尤其是玛古尔模样。据信，如有敢于泄露仪礼奥秘者，恶灵定严惩不贷。

托雷斯海峡地区诸岛所行之加入仪式，又与见诸澳大利亚者有所不同，此间领受此仪式者中已有某些级次可寻。

玛林德－阿尼姆人的宗教

保罗·维尔茨对新几内亚西南部地区的部落集群，即玛林德－阿尼姆人（图格里人）诸部落，进行了考察，发现类似的宗教信仰和仪礼形态，并记述颇详。

玛林德－阿尼姆人的状况与澳大利亚人极为相似。他们尚未完全转入定居。玛林德－阿尼姆人之称为“务农者”，无非是相对而言罢了。他们主要仰赖野生西米树为食。其社会制度颇似澳大利亚中部诸部落。

就宗教而论，两者同样不乏近似之处：图腾崇拜是为最主要的形态。玛林德－阿尼姆人结为若干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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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信，任一克兰均源出于其图腾祖先德玛。关于德玛的神话，与阿兰达人诸部落流传之著名的图腾神话如出一辙。两者的内容均为讲述其半兽半人祖先的功业；而这些祖先又与一定的地域有着不解之缘。玛林德－阿尼姆人所行的宗教仪礼，在很大程度上为其图腾祖先德玛之事迹的演现。

此外，玛林德－阿尼姆人尚有敬拜迈奥之风。这一仪俗饶有意味，堪称见诸澳大利亚人诸部落之成年仪式的变异。祭仪十分隐秘，已领受加入仪式者始可参与。然而，玛林德－阿尼姆人之习俗又不同于澳大利亚人，并非一切及龄者皆可领受加入仪式。据保罗·维尔茨统计，约有半数居民属迈奥敬奉者社团。

巴布亚人其他部落的宗教

至于巴布亚人其他部落的宗教，则与此大相径庭。巴布亚人中流布最广的宗教信仰，莫过于对诸如致厄（亦即“厌胜”、“厌蛊”）、渔猎、祛病等法术的笃信。

分布于新几内亚的巴布亚人，其语言差异极大：往往两村相邻，不知所云。这种相互隔绝的现象，亦反映于对致厄法术的笃信。举凡罹祸，乃至不幸亡故，似均为此种法术所致。

据尼·尼·米克卢霍－马克莱记载，巴布亚人对所谓的“奥尼姆”颇感畏怖，视之为某种法术（尽管“奥尼姆”一词含义极广，一切药剂，乃至毒剂，均属之）。“奥尼姆”被视为种种疑难病症或致死之因。据信，降病致厄者无非是敌对村落的成员。

崇信农事法术之风极盛。就此而论，妇女则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中某些仪礼之鹄的，似在于将妇女的生育力移于土地。

祖先崇拜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颅骨崇拜，在巴布亚人的宗教信仰中居于显要地位。例如，多雷港地区（位于新几内亚东北部）居民信所谓“科尔瓦尔”，即上置死者颅骨的祖辈木雕躯体。见于阿斯特罗莱布湾地区居民的一种人体雕像（米克卢霍－马克莱对此有所记述），称为“特卢姆”，其作用似与前者相雷同。特卢姆奉于公共房屋内，或置于其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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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少年之成年仪式（新几内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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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罗门群岛原居民的祭祀场所（美拉尼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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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仪式所用之木凳（新几内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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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者（新几内亚）

美拉尼西亚人的宗教

有关美拉尼西亚人
〔49〕

 的宗教信仰，许多考察者和研究者均有记述。诸如此类著作大多属19世纪末叶和20世纪初期。其中内容丰富、考证翔实者，当推罗伯特·科德林顿、乔治·布朗、布罗米洛等传教士以及商务人员帕金森的著作。
〔50〕

 他们曾在美拉尼西亚地区居留多年，十分熟悉当地语言。迨至20世纪早期，一些专门从事学术研究的民族考察团和考察者，相继来到美拉尼西亚地区，诸如查·塞利格曼（1904年）、理·图恩瓦尔德（1906～1909年）、威廉·里弗斯（1908年）、奥古斯丁·克勒默（1908～1910年）、费利克斯·施派策（1910～1912年）、布罗尼斯拉夫·马利诺夫斯基（1914～1917年）等。
〔51〕

 他们对美拉尼西亚各个地区和部落集群进行了考察和探究。

西部美拉尼西亚人分布于新几内亚岛，其社会发展水平与巴布亚人相差无几；两者的宗教信仰亦大体相同。在中美拉尼西亚和东美拉尼西亚地区，社会制度之发展较晚近的种种形态已有发现，宗教状况亦然。

美拉尼西亚岛群的原居民，其经济基础亦为原始农业；就此而论，与巴布亚人毫无二致。由于所处地理条件不同，由于狩猎的作用有所减而捕鱼的作用又有所增，又由于诸岛的滨海地带与内陆地区经济条件之差异尤为显著，美拉尼西亚人生产力发展的一般水平则较巴布亚人为高。美拉尼西亚人公社间以及公社内的交换，较之巴布亚人要发达得多。这势必导致社会联系诸形态的极度繁复，并导致美拉尼西亚诸公社内部分化的加剧。就诸如此类情状而言，南美拉尼西亚与东美拉尼西亚尤甚。俾斯麦群岛、所罗门群岛、新赫布里底群岛，母系氏族公社依然留存。而南美拉尼西亚地区，母系氏族公社则濒于解体。新赫布里底群岛南部地区、新喀里多尼亚、斐济群岛，其居民则已过渡到世系依父系计阶段。富有的社员阶层几乎到处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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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饰后的祖先颅骨（新几内亚）

他们既经分离而出，便将势单力薄的亲族和乡邻置于其挟制之下。在男子秘密会社中（其活动大多针对妇女），他们同样可左右一切。在新喀里多尼亚和斐济群岛，首领、普通社员、隶农和奴隶等阶层业已形成。总之，美拉尼西亚人已臻于较高的发展水平。这一状况同样反映于其宗教。

巫师、萨满及其他

同美拉尼西亚人较为繁复的社会制度相适应，以从事宗教性活动为业者——形形色色的巫师、占卜者和拘灵者等，业已分离而出。例如，据布·马利诺夫斯基记载，特罗布里恩群岛即已出现种种巫师：有专事农业法术者，有操持造船事宜者，有以行刑为业者（首领委以处决被判死刑者之权，此间刑罚亦被赋予宗教形态），如此等等。美拉尼西亚某些岛屿，有一种类似萨满的医者。据信，他们可与精灵交通，并可将精灵从患者体内驱除。至于南美拉尼西亚以及东南美拉尼西亚地区，其社会发展水平尤高，已有类似首领的世袭巫师兼祭司出现。

法术

西美拉尼西亚、中美拉尼西亚以及东南美拉尼西亚诸地区，法术的极度繁盛成为其居民之宗教的思想内蕴尤为突出的特征。

美拉尼西亚人的法术堪称无所不有。他们的致厄法术（“咒杀”，亦即“厌胜”）观念，不仅源出于部落间的纷争，而且植根于部落内的分化。专事厌蛊之巫师的出现，即可为之佐证。与民间医术紧密相关的祛病法术，亦操于专业巫师之手。所谓征战法术，则大多为军事首领所专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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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神圣面具”的存放之所（新爱尔兰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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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仪式舞之面具（美拉尼西亚）

所谓经济法术，名目綦多，且饶有意味。诸如此类法术，只行于这样一些经济活动范畴：其成败利钝在很大程度上系于偶然的机遇，而并非完全取决于自身的本领。布·马利诺夫斯基曾在特罗布里恩群岛对此作了出色的考察。原来，农事法术行于芋、薯等块茎植物栽培之际，而果树培植时则不行此术。前者丰歉无常，后者则无歉收之虞。渔业法术行于捕猎鲨鱼及其他可危及人身安全的鱼类之时；至于捕捞一般鱼类，毫无凶险可言，诉诸法术则被视为多余之举。每逢建造船只，无不伴之以法术；而修建房屋，则从无行法术者。雕制硬木器物，须有高超的技艺，法术被视为不可或缺；而以普通木材为料，人人皆可胜任，则无须诉诸法术。
〔52〕

 以上所述，再一次表明法术观念之缘起所在。所谓法术观念，或产生于人们对自身力量有所疑虑，深感无力摆脱自然力的制驭；或产生于对他者之崇信，认定其本领为自身所不可企及。

农事法术主要为模拟式和触染式。例如，栽培薯类之时，人们则将卵石埋入土中。卵石形似薯类之块茎，似蕴涵某种特异之力（“玛纳”），势必将这种特异之力径直传与土壤，复传与薯类。

在天候法术中，模拟律亦居于主导地位。例如，为祈求天气晴朗，则以红土粉涂抹硕大竖石，笃信其具有某种法术之力。在加泽尔半岛，为祈求和风徐至，巫师则扬洒白灰，挥动姜枝，并不时抛向空中；最后，将枝条烧成灰烬，撒入水中。致厄法术则以感致式为主，即以其人的残羹剩食、遗弃之发等施术作法。

“玛纳”

美拉尼西亚人的法术，与笃信冥冥中存在一种非人格之力“玛纳”的观念不无关联。这一观念曾在太平洋岛屿诸民族中广为流传，后为各国学者所熟知。有关著作，为数颇多。

有关美拉尼西亚人崇信“玛纳”之俗的记述，最先见诸既是传教士又是民族志学家的罗·科德林顿于1878年写给马克斯·米勒的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就信仰而论，美拉尼西亚人的宗教可归结于这样一种观念，即笃信处处皆有一种超自然之力存在于冥冥中；就实践而论，则可归结为诉诸种种手段使此力为己所用。……人们深信确有这样一种力，它不同于人之体力，可通过种种途径左右人们的吉凶祸福；如予以统摄和制驭，则威力无穷。这便是所谓的‘玛纳’。……通观美拉尼西亚的宗教，其实质无非是在于获取这种‘玛纳’，或据为己有，或用以利己……”
〔53〕



在其所著《美拉尼西亚人》一书中，罗·科德林顿对这种“玛纳”及其在美拉尼西亚人宗教中的作用作了尤为详尽的阐述。

所谓“玛纳”，乃是一种非人格的超自然之力，美拉尼西亚人将它同自然之力截然分开。据信，“玛纳”或来自精灵（并非一切精灵，只限于寥寥数种），或来自世人。

就其实施和作用而言，此力堪称“善恶并举”：既可致厄，又可降福。据信，“玛纳”属所谓行时走运者。倘若跻于男子会社高贵等级，或荣获首领称号，或在生活中径情直遂，或勇武善战，或娴于技艺，或收获丰硕，则被视为拥有众多“玛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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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克－杜克会社的面具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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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恶灵置人于死地（美拉尼西亚人的绘画）

“玛纳”亦可附丽于某些物体。将“法石”埋入田内，如果收获丰盈，则信该“法石”具有“玛纳”。据信，“玛纳”并可辗转相传，移于另一物体之内。例如，如信某石具有强大的“玛纳”，其主人可将该石借与同部落者一用。此人则将他石置于该石近侧，据信所置之石亦可获得“玛纳”。因此，这种力在人们心目中具有自然传递性。

至于崇信“玛纳”之俗的由来，考察者们其说不一。罗·科德林顿以及威·里弗斯、列·雅·施特恩堡等人认为：“玛纳”观念源出于万物有灵信仰。据他们看来，对“玛纳”之笃信，乃是由对精灵之笃信演化而来（美拉尼西亚人亦持此说）。然而，前万物有灵论者罗·马雷特、康·普罗伊斯等人则认为：“玛纳”观念较之万物有灵信仰尤为原始，尤为古远。

从唯物主义观点看来，对“玛纳”的信仰之滥觞，既非对精灵之笃信，亦非关于非人格之力的抽象观念，而是特定的社会条件。伴随公社的内部分化以及拥有这种或那种优越条件者（诸如首领、巫师、秘密会社成员、能工巧匠、手艺人等）的分离而出，一种尚属朦胧的、有关诸如此类人物居于优越社会地位的观念则应运而生，并被赋予宗教形态，遂演化为这样一种观念，即公社中这些出人头地者似乎拥有一种神秘之力。诚然，美拉尼西亚人亦信“玛纳”主要来自精灵之说。而所谓精灵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同样产生于社会的分化（下文将述及）。

罗·科德林顿写道：“一个人如大有作为，则证明此人拥有‘玛纳’；其身价如何，决定于众人的观感，即是否相信此人拥有‘玛纳’；倚仗‘玛纳’，可一跃而为首领。由此可见，所谓人之权势——无论是属政治范畴，抑或属社会范畴，无非是其拥有之‘玛纳’罢了。”
〔54〕



罗·科德林顿又写道：据美拉尼西亚人看来，任何人“如未拥有相应的‘玛纳’”，则无法跻于男子会社“苏克维”的高级等级。“这样一来，既然‘玛纳’有助于‘苏克维’之成员，那么，举凡在‘苏克维’中居于高位者，当然亦即拥有‘玛纳’者，亦即声名显赫者，亦即可称之为首领的大人物。”
〔55〕



关于诸如此类信仰，曾在新赫布里底群岛进行考察的费·施派策亦有记述。

万物有灵信仰

如上所述，美拉尼西亚人关于“玛纳”的观念，与见诸万物有灵论范畴的种种形象不无关联，其原因在于：两者同出一源。总的说来，美拉尼西亚的万物有灵信仰极为繁盛，而各地状况又不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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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灵的造像——用于宗教仪式和祖先崇拜的面具（新赫布里底群岛）

西北美拉尼西亚地区，较为古老的生活形态依然留存，万物有灵信仰则较微弱。例如，在特罗布里恩群岛地区，关于精灵的观念在人们的信仰中并不居于显著地位。据布·马利诺夫斯基所述，特罗布里恩人所畏惧者为法术、巫师和巫婆，而非精灵。
〔56〕

 而在中美拉尼西亚地区，万物有灵信仰之繁盛则为前者所望尘莫及。这显然是因其处于较高社会发展水平所致。在俾斯麦群岛、所罗门群岛以及新赫布里底群岛，精灵观念在宗教中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美拉尼西亚人对两种不同类型之灵，即亡者之灵和自然界之灵，有明确的区分。罗·科德林顿对此作了翔实的论述。他写道：“在南美拉尼西亚、新赫布里底群岛和班克斯群岛，自然界精灵乌伊居主要地位。据信，诸如此类精灵均与一定的处所紧密相关，栖身于峡谷、山峦和海洋。至于乌伊曾与世人形同一体的观念，尚未见诸美拉尼西亚人的信仰。与此同时，美拉尼西亚人并信所谓亡者之灵塔玛特。而对这种亡灵的注重，较之对前者大为逊色。”据科德林顿记载，在所罗门群岛和俾斯麦群岛，居首要地位的则是亡者之灵，而自然界精灵则相形见绌。
〔57〕

 诚然，对科德林顿上述见解持异议者不乏其人。譬如，费·施派策便有令人信服的论述。他指出：在新赫布里底群岛，亡者之灵，尤其是祖灵，所博得之景仰为自然界精灵所不可比拟。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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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先头像（新赫布里底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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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先雕像（毛利人，新西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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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先雕像（拉罗汤加人，库克群岛）

祖先崇拜

所谓祖先崇拜之风，几盛行于美拉尼西亚各个地区。唯有西北美拉尼西亚的一些岛屿（特罗布里恩群岛），不在此列。为敬祀列祖列宗，特地制作人形像，间或有嵌以先辈颅骨者。颅骨奉于特定的圣所，即男性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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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故首领之骨骼制成的饰物，其子孙佩带之（阿德默勒尔蒂群岛）

南美拉尼西亚地区（新赫布里底群岛以及新喀里多尼亚），祖先崇拜尤为繁盛。英国民族志学家J. 莱亚德，对此种崇拜已有翔实考察（其足迹遍及马勒库拉岛及邻近诸岛）。据这位学者的记述，此间岛民笃信已故先辈为一切古老习俗的维护者。当地居民尽心奉行有关仪礼，深信以此可取悦列祖列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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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有灵信仰的根源

由此可见，美拉尼西亚人万物有灵信仰的根源之一，便是氏族体制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祖先崇拜。况且，美拉尼西亚又是世界上这样一个绝无仅有的地区：它虽处于早期发展阶段，其祖先崇拜却已臻于完备。而这种名副其实的祖先崇拜，一般应属较晚期历史发展阶段。祖先崇拜在此间的出现之所以异乎寻常的早，颇有可能是由于巴布亚人和美拉尼西亚人很久以前即已由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

首领崇拜

所谓首领崇拜，为美拉尼西亚人万物有灵信仰之另一同样重要的滥觞。此间的所谓首领，乃是所处社会之地位显赫、拥有权势的人物。据美拉尼西亚人的观念，他们首先是强大“玛纳”的拥有者（“玛纳”观念，即是首领权势的宗教神圣化）。再则，首领似可与强大有力的精灵相交通。已故首领之灵，势必成为敬奉对象。

据许多曾进行缜密考察者的记述，美拉尼西亚人的精灵观念具有某种独特性，并非任何精灵皆为人们所畏惧或敬奉。平庸者之灵，从无人景仰，亦无任何敬祀可言。费·施派策写道：“灵（亡者之灵）拥有众多‘玛纳’，始可有所作用和影响。……亡灵如无‘玛纳’，则处于无可奈何的境地，在土著居民心目中遂销声匿迹。……这样一来，常人之灵，据信拥有之‘玛纳’鲜少，而不为人们所关注，对其未必有祭奠之礼。而权势显赫者之灵，据有‘玛纳’綦多，则奉之惟谨惟恭。”
〔60〕

 科德林顿对此亦有类似记述：“举凡为人们所敬奉之灵，生前必定拥有‘玛纳’；常人之灵，亦属亡灵中之平庸者——其身价之卑微，生前死后毫无二致。”
〔61〕



秘密会社

万物有灵信仰亦植根于男性秘密会社。秘密会社并非遍及美拉尼西亚地区。在西美拉尼西亚，此种会社便无迹可寻，或尚处于胚芽状态（成年仪式之遗迹，见诸托雷斯海峡地区和新几内亚；男性公共房屋见诸新几内亚许多地区，其形态亦不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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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故首领之木雕像（新赫布里底群岛）

中美拉尼西亚的秘密会社颇为典型。在俾斯麦群岛，所谓秘密会社主要是一种独特的团体，称为“茵吉耶特”，亦即秘密巫术社团，专门实施诸如致厄、祛病之类的法术。特别是一种称为“杜克－杜克”的会社，与纯万物有灵信仰尤有不解之缘（其名称来自“杜卡”一词，意即“亡者之灵”）。会社成员穿戴令人畏怖的服饰和面具，扮作精灵模样，震慑未入社者，诈取“钱财”（即贝壳之唇边）以及其他珍贵物品。杜克－杜克之演现，一年一度，持续近一月之久。事后，面具一毁了事，并笃信“杜克－杜克已亡”。会社由塔布安主之。其职司由部落中最富有、最有权势者行之。这些人既身居其位，则无不飞扬跋扈和贪得无厌。据信，塔布安为一女性精灵，永生不死，年年生育杜克－杜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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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戴面具的杜克－杜克会社成员（俾斯麦群岛）

有关所罗门群岛的男性秘密社团体系，探考尚嫌不足。该群岛南部地区，诸如此类社团显然无迹可寻。而班克斯群岛以及北新赫布里底诸岛，则已有繁复、隆盛的男性会社体系，而且均属“双重”。

一则，有所谓“村会社”，即公开会社，称为“苏克维”，是重要的公众设施之一（与宗教观念仅有间接关联；所谓“苏克维”中的高级等级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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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视为拥有异常强大之“玛纳”者）。再则，与其相并而存的，尚有一种独特的、属宗教—法术范畴的秘密会社，称为“塔玛特”（“塔玛特”一词，意即“亡者”、“亡灵”；该会社成员穿戴令人望而生畏的服饰和面具，正是扮作亡灵模样）。这种会社的重要职责之一，便是维护其成员的财产。每一塔玛特均有各自的标识；其成员可借以使归其所有的器物、果木等“塔布化”。

美拉尼西亚岛群最南部一岛屿——新喀里多尼亚，男性秘密会社尚未发现。而其余痕则有迹可寻，诸如：每逢举行种种仪式和庆典，则佩戴奇特可怖的面具。这种面具称为“丹加特”；此称与“塔玛特”一词，显然不无关联。

神话

美拉尼西亚人的神话极为原始，颇多神话为种种自然现象、风习等之诠释，同宗教并无关联。所谓仪礼神话，则与宗教息息相关。诸如此类神话，同种种法术仪式有着不解之缘，而且又似为其佐证（布·马利诺夫斯基曾在特罗布里恩群岛对这种神话有所考察）。有关文化英雄的神话流传颇广。所谓文化英雄，通常为孪生两兄弟：一个聪慧，一个愚拙；一个致力于创造，一个专事破坏。新不列颠岛的神话中，即有孪生两兄弟托－卡比纳纳和托－科尔乌乌。诸如此类对偶神幻形象，其缘起同古代的胞族划分不无关联。文化英雄塔伽罗的形象饶有意味。毫无疑问，它同古老的胞族和图腾崇拜亦有关联。在新爱尔兰，塔伽罗，亦即塔尔戈，恰是作为两胞族之一的鹞胞族所奉之图腾。在新赫布里底群岛，塔伽罗已与人同形同性，俨然是同图腾崇拜已全无关联的文化英雄。关于塔伽罗的奇迹和功业以及塔伽罗与其弟之争（相传，塔伽罗矢志于创造，而其弟则以破毁为能事），颇多神话和神幻故事流传于世。

班克斯群岛的文化英雄，则为另一神幻人物，称为“卡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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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会社成员的面具（新几内亚）

图腾崇拜

所谓图腾崇拜之遗存，几见诸美拉尼西亚各个地区（已同其古典形态大相径庭）。氏族群体往往冠以图腾之称谓。一些地区仍有属图腾崇拜范畴的“塔布化”之风，信图腾与氏族之祖先确有关联，如此等等。在新赫布里底群岛以及班克斯群岛，尚有某种诸如个人图腾崇拜之类的信仰，即信人人皆与某物有着所谓神秘渊源。奥罗拉岛原居民有一种信仰，同澳大利亚中部阿兰达人之图腾转生的观念颇为相似；据信，如怀孕者在妊娠期间曾因某物而心悸或惊诧，所生婴儿便是其转生者。

斐济群岛的社会制度较为繁复，其图腾崇拜之演化亦别具一格。此间的图腾崇拜单位已非氏族，而是部落；所谓图腾，已成为部落之神。

美拉尼西亚人的宗教之共同特征

综观美拉尼西亚诸地区的宗教，其共同的形态为：繁盛的法术、万物有灵信仰以及对非人格之力“玛纳”的笃信。此外，尚有一种现象清晰可见，亦即：宗教演化之诸阶段，作为历史发展诸阶段的反映，依次相陈。其走向则是自西北美拉尼西亚向东南美拉尼西亚循序渐进。

美拉尼西亚人尚无关于至高神的意象。此间所信精灵之多不胜枚举，却无一神祇见诸其信仰。美拉尼西亚人尚不知宇宙起源神话，虽则文化英雄神话已广为流传。

种种崇拜形态纷然杂陈。祭司阶层尚未形成世袭的、门派森严的社会集团；然而，职业巫师、巫医和萨满业已出现。圣所之萌芽已有迹可寻，大多为男性房屋，即秘密会社行仪礼之所。

2．波利尼西亚人的宗教

物质条件；社会制度

波利尼西亚与美拉尼西亚相隔咫尺，并堪称其文化的延续。波利尼西亚人
〔63〕

 与美拉尼西亚人两者文化之形同一体，已为众所公认。波利尼西亚与美拉尼西亚之间，尚有一中间地带，两地区种种成分在此浑然难分——斐济群岛即属之。波利尼西亚人和美拉尼西亚人均以原始农业和捕鱼业为其经济基础，两者的物质生活条件却迥然不同。波利尼西亚岛群诸岛面积狭小、土地贫瘠，岛民终年苦斗，方可糊口。其手工艺品生产已有高度发展。不仅如此，由于耕地鲜少，部落之权贵竞相争夺，力图据为己有，有产者阶级随之出现。这样一来，波利尼西亚人的社会发展水平，则较之美拉尼西亚人为高。在波利尼西亚地区，氏族关系仅有遗迹可寻。这便是庞大的父权制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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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神坦伽罗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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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神龙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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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库希瓦岛原居民之圣地（波利尼西亚）

急剧的阶层（“种姓”）分化，几见诸波利尼西亚诸岛。倘若各地区之间的差异不予涉及，仅就种姓制的共同特征而论，则可分为若干主要集群。

居统治地位的种姓，系由首领组成；首领称为“阿里基”（又称“阿里伊”、“阿利伊”，各群岛之发音略有不同）。首领已成为世袭贵族，握有实权，是为统治阶级体制的原始形态。居中间地位者，则是农业和氏族门阀种姓，称为“兰加蒂拉”（又称“拉阿蒂拉”、“拉蒂拉”）。其下为半隶民和隶民，即半奴隶种姓。一些岛屿，奴隶未纳入种姓体系，似被排斥于社会之外。

等级森严的种姓划分——阶级分化的早期形态，尚有另一特点，即不同种姓之间的通婚几遭禁绝。

这种社会制度的发展水平，显然较美拉尼西亚人为高；其反映同样见诸宗教。较之美拉尼西亚人所奉宗教，此间的种种宗教形态则尤为繁复。

波利尼西亚的宗教，其景况不同于美拉尼西亚，它已渐趋泯灭。迨至19世纪，欧洲一些国家和美国竭力推行殖民化，波利尼西亚诸群岛的固有文化趋于衰落，有些地区几近灭绝。岛民的古老信仰仅见诸为数不多的地区，而且大多残存于老年人的记忆中。由于基督教传教士之布道，千百年来的传统信仰渐销声匿迹，终致湮灭。况且，有些地区原居民已锐减（诸如夏威夷群岛、马克萨斯群岛、复活节岛、新西兰等）。

文献资料

可据以对波利尼西亚人所奉宗教进行探考的文献资料，亦迥然不同，多为18世纪末叶和19世纪前半期的旧有记述，诸如：路·安·布甘维尔、詹·库克、让·弗·拉佩鲁兹、尤·费·利相斯基、伊·费·克鲁津施泰恩、奥·叶·科采布、茹·迪蒙·迪尔维尔等所率考察队的记载，
〔64〕

 以及另一些欧洲人的见闻。他们或是特地远渡重洋而来，或是被迫居留于此，长期同岛民朝夕相处（威廉·马里纳关于汤加群岛的记述、乔治·格雷关于新西兰的记述，以及传教士埃利斯、奥斯蒙德、斯泰尔等人的考察所得，其价值尤为巨大
〔65〕

 ）。至于专业人士的纯科学考察，则为时较晚，约始于19世纪末叶。迨至这一时期，颇多固有信仰业已绝迹。诸如此类记述中，最有价值者或出自本地出生者之手（有些即是波利尼西亚人，该地区当时已有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或属于一些居留于太平洋地区者，诸如：亚伯拉罕·福尔南德（夏威夷）、珀西－史密斯、E. 特雷吉尔、埃尔斯顿·贝斯特（新西兰）、特·兰吉·希罗阿，即彼得·巴克（全波利尼西亚地区）
〔66〕

 ，等等。

那么，古老的波利尼西亚宗教之风貌究竟如何，它是如何形成，与美拉尼西亚宗教的根本区别又何在呢？

首领崇拜

波利尼西亚人经历了急剧的社会分化，这首先反映于首领权力之彰明较著的圣化：首领本身即成为宗教崇拜的对象。所谓首领崇拜，无非是将首领奉若神圣。这是波利尼西亚宗教最突出的特点。将在世的首领尊为神圣之风，特别是见诸种种习俗和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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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人的祖先造像（新西兰）

在一些岛屿，首领权力的虔敬化并表现于首领之兼行祭司职能。譬如，毛利人（新西兰）的首领——“阿里基”，同时又是圣典的主持者。

汤加人
〔67〕

 的最高首领——“图伊－汤加”，一度曾实权在握、声威赫赫（据种种传说以及诸如宏伟建筑遗存之类的古迹，可推知）。嗣后，主要是在18世纪，首领失势，权力落于军事首领之手，但仍被尊为神圣，敬奉如故。迨至19世纪初叶，“图伊－汤加”之称遭废弃，对其崇拜之风亦不复存。
〔68〕



在波利尼西亚的一些岛屿，已故首领之灵成为名副其实的崇拜对象，均奉若神明，却只不过是亚神罢了。在新西兰、汤加群岛，景况亦然。已故首领的葬地，通常亦即是所谓的圣所。

祭司及宗教活动者

与奉为神圣的首领相并而存者，即是所谓的祭司。波利尼西亚人中的专事宗教性活动者已分离而出，形成独立的社会集团；然而，诸群岛状况又纷繁驳杂、各有所异。祭司及宗教活动者大多分为两类：（1）正式祭司，即圣所的事神人员，称为“托洪加”或“卡洪纳”（意即“有专长者”、“熟谙者”；在新西兰地区，不仅祭司，一切工匠、巫医，均以此相称）。诸如此类祭司通常为首领的亲信，往往即是其近亲。（2）自由行术者、占卜者、预言者、巫师、萨满以及其他与正式仪礼无关的从事宗教性活动者。诸如此类人员，称为“塔乌拉”（“塔乌腊”、“卡乌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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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领之权杖

祭司行术之法不尽相同。此间既举行献祭，又不乏祈祝之仪礼。被称为“塔乌拉”的祭司，则诉诸古老的“萨满术”。譬如，据马里纳所见，汤加群岛的祭司每逢作答或宣谕，必先使自身处于迷狂状态。据信，此时此刻，神灵方可附体。这同萨满之举动毫无二致。

祭仪与献祭

最盛行的祭仪，莫过于献祭。用于献祭之物，有果品、鸡、猪、狗等，亦有以生人献祭者。某些考察者认为：各地区的波利尼西亚人往昔均有人祭之俗。此说尚待探考。回溯往昔，人祭确曾行之于一些地区，但颇为罕见。1777年，詹姆斯·库克曾在塔希提岛目睹人祭情景。人祭须伴之以繁文缛节。用作牺牲者，通常为贫者或奴隶。在祭司们的心目中，这些人如同草芥。行祭之前，充当牺牲者即遭戕害，遗体运至圣所，施之以种种仪礼。

圣所

波利尼西亚人的宗教领域，另有一至关重要的特点，这便是特定圣所的出现。在美拉尼西亚人地区，男性房屋以及秘密会社的处所，可视为圣所之萌芽，种种法术仪礼和宗教仪礼即行之于此。在波利尼西亚人地区，男性房屋的遗存同样见之于世。然而，时过境迁，举行祭祀的圣所已是称之为“莫拉伊”（“玛拉耶”、“玛腊耶”）的坟茔，即首领和显贵者之葬地。这里是举行种种仪礼以及献祭之所，神像亦奉于此。同葬地无任何瓜葛之名副其实的庙宇，迄未发现。迨至18世纪末，第一座这样的庙宇始见诸夏威夷群岛，其兴建者为夏威夷王朝的奠基人卡梅哈梅哈一世。

与波利尼西亚人这一崇拜体制息息相关的，尚有与其迥然不同的观念形态，即关于超自然界的种种意象，下文将逐一述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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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灵木雕像，据信可赋予人勇气

“玛纳”

波利尼西亚人种种宗教观念的基原之一，是关于超自然之力“玛纳”的观念——就此而论，颇似美拉尼西亚。然而，波利尼西亚人的这一观念较之见诸美拉尼西亚人者包容尤广，其社会内涵尤为彰明较著。据波利尼西亚人看来，所谓“玛纳”乃是一种特异之力或能，为特定的人士或集团所据有。据信，威力最强大者，莫过于首领之“玛纳”，它赋予该拥有者以超凡入圣、不可亵渎之神性。首领无不小心翼翼，奉之以虔敬，唯恐稍有所损。征战之败绩、意志之衰颓、肆虐之收敛，均可导致“玛纳”不复为首领所有。此外，尚有属祭司之“玛纳”、属武士之“玛纳”、属工匠之“玛纳”，如此等等。每一部落（如新西兰地区），皆有各自之“玛纳”。据信，只要该部落强盛如故，不受制于人，便可得“玛纳”之佐助。惟有奴隶，被视为“玛纳”不予眷顾者。由此可见，所谓崇信“玛纳”之风，无非是波利尼西亚人社会制度的直接反映。

“塔布”

与对“玛纳”之崇信紧密相关者，尚有所谓“塔布”观念。众所周知，“塔布”（“塔普”、“卡普”），来自波利尼西亚语，最先由詹·库克自太平洋岛屿传至外域。在波利尼西亚地区，所谓“塔布”体系堪称登峰造极。举凡饮食、劳作、征战、殡葬以及其他种种举措，无不与“塔布”相联属。首领其人以及首领权势所及之处，是为“塔布”体系至关重要之辐辏。对众人说来，首领本身即是所谓的“塔布”。首领之头部及其悬于腰间的遮巾，尤被视为神圣之物，并纳入“塔布”范畴。无论何物（食品、住所、衣物等），首领既经触及，即成为所谓“塔布”。甚至他人之物，一旦为首领所触及——即使纯属无意，随即成为其所有者的“塔布”。首领一旦莅临谁家之陋舍，谁家则须立即迁离。塔希提岛的首领特地备有“掮夫”，供外出巡游之用，以免触及地面；否则，其足迹所及之处，均成为属民的“塔布”。首领通常并可任意指定所谓“塔布”——或为永久，或有一定之期，随其所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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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人早期图案：祈求神灵予以眷顾

违犯所谓“塔布”者，或由首领惩处，或听候超自然之天罚。沉湎于迷信观念的岛民深信，违迕与首领相联属之“塔布”，必招致杀身之祸——即使出于无意，亦难幸免。

相传，一毛利人途中偶然见到残屑剩食，随即食用，并不知何人所遗；事后获悉，此乃首领食余之物。他自知犯下滔天大罪，最终难逃一死，只落得惶惶不可终日，不久果然忧郁而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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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神特·玛鲁、河神图兰伽、农事神龙戈

所谓“塔布”体系，既存在于美拉尼西亚人地区，又见诸波利尼西亚人地区。而见诸波利尼西亚人地区者，如上所述，具有十分明确的社会意义。所谓“塔布”体系，无非是一种维护私有制的手段（特别是借助于男性会社）。在波利尼西亚，“塔布”之举同样起有维护私有制的作用，甚至赋有更为广泛的功能，不啻首领握有之政治手段。首领不仅为一己之私利，随心所欲将某物指作“塔布”，并可借以达到政治目的。“塔布”影响之大，甚至可取代王命和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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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利尼西亚地区的“塔布”：因塔布而无法进食，只能求助于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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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威夷地区发现之诸神木雕——夏威夷地区的宗教信仰中神殿之众神

如此所谓“塔布”体系，使广大民众痛苦不堪。众多考察者对此亦不无觉察。弗·拉策尔曾对“塔布”的实质有所探考，并作了十分中肯的剖析。他写道：“‘塔布’涉及极广，低下阶层民众的衣食住行无不囊括其中，因而备受熬煎，一种休戚与共之感遂油然而生；祭司和首领则巧妙地加以利用，以应其政治上之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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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领塔布化之手（马克萨斯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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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布化之原居民（复活节岛）

冥世观念

这一地区之社会的分化，同样反映于有关冥世以及亡灵境遇的观念。首领与一般公社成员身后境遇迥然不同之说，几见诸波利尼西亚各地之信仰。据信，首领之灵去往某极乐世界，即西方一邈远的岛屿（一些人称之为“夏威基”，与传说中的祖先所居之境域相提并论）；或飞升天界（新西兰、马克萨斯群岛、土阿莫土群岛的原居民，均信之）。

而常人之灵，则堕入地下一幽冥之所（“波”）。综观汤加人的冥世观念，社会分化之反映尤为彰明较著。据他们看来，显贵者和首领之灵，人死而续存；常人之灵（“图阿”），则人死即灭。首领之灵，往往被奉为神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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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人仓廪中的神幻祖先木雕像（新西兰）

社会上的尊卑贵贱，同样彰明较著地反映于丧葬仪礼。首领和显贵者的殡葬，伴之以繁文缛节；而常人的丧葬则全无仪礼可言。两者之葬式亦迥然不同。例如，在萨摩亚、汤加、马克萨斯群岛，首领的遗体敷以香剂，置于特备的墓穴；一般公社成员的遗体，则或予以埋葬，或浮厝于葬架和树上，或置于舟中，任其浮沉于海洋。

神祇

波利尼西亚人地区种种自然力之化身化，其水平远较美拉尼西亚人地区为高。综观波利尼西亚人的信仰，除形形色色的自然精灵以及亡者之灵外，一个庞大冗杂的神殿业已形成。通观波利尼西亚之神殿，可谓神祇聚集、等级繁复。神祇大多与诸般自然现象以及人类的种种活动相联属。诸神中已有若干所谓至高神分离而出。波利尼西亚地区，大多数群岛的至高神名称无甚差异。这一现象极为重要。熟谙波利尼西亚文化的特·兰吉·希罗阿，对此有所阐释。据他看来，全波利尼西亚的神祇意象以及全波利尼西亚的神话之滥觞，均属古代时期，即公元1千年代，并出于同一渊源（波利尼西亚人的祖先便生息于此，嗣后迁往他岛），即塔希提群岛的赖阿特阿岛（传说中的夏威基）。不同群岛之神，其名虽雷同，而其形象以及与之相联属的神话却往往不尽相同。这显然是在原居民迁居异域后复经改铸所致。

全波利尼西亚的神祇中，最引人注目者莫过于坦伽罗阿（塔伽罗阿、坦伽洛阿、卡纳洛阿）。崇信此神之风，几见诸波利尼西亚诸岛；在萨摩亚和汤加两群岛，则不知有其他全波利尼西亚神。坦伽罗阿之起源，显然与美拉尼西亚不无关联。其原型似为塔伽罗，而塔伽罗乃是北美拉尼西亚的鹞图腾，后传至南美拉尼西亚，并臻于拟人化，演化为文化英雄。在波利尼西亚人的信仰中，坦伽罗阿俨然是与自然现象相联属的大神。在塔希提、芒阿雷瓦、萨摩亚等地区，此神被奉为创世者或乾坤整顿者，并被视为众神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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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西兰、土阿莫土群岛、马克萨斯群岛，坦伽罗阿则为司掌海洋和鱼类之神以及渔民的保护神。在汤加群岛，坦伽罗阿被视为神圣首领（“图伊－汤加”）的王朝之始祖。唯有在拉帕岛和复活节岛，此神始闻所未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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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波利尼西亚木雕，似为大神坦伽罗阿（土布艾群岛）；（中）独木舟船首的神幻形象，似与塔涅或坦伽罗阿相关联（马克萨斯群岛）；（右）毛利人图案，似为文化英雄和创世者（新西兰）

另一至关重要的全波利尼西亚神，称为“塔涅”。在大多数群岛，塔涅被视为司丰饶和植物之神。在新西兰，人们笃信亘古第一位女性即为其所造。在马克萨斯群岛，塔涅则是传说中的英雄，而非神祇。

第3大神为龙戈（罗奥、洛诺）。在芒艾亚岛，崇奉此神之风尤盛。据此间的神话之说，坦伽罗阿为其所败，逃往他岛。在芒阿雷瓦，人们奉之为雨神；在新西兰，则视之为农神。据塔希提神话之说，龙戈生于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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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之谜——巨石像，有些高达20英尺，重40～50吨（复活节岛，波利尼西亚）

第4全波利尼西亚大神称为“图”。在大多数地区，人们将其与征战相联属。在塔希提岛，图被奉为至尊之工匠神；相传，曾助坦伽罗阿开天辟地。在芒阿雷瓦，图则演化为司丰饶和面包树之神。

在某些群岛，上述诸大神被视为“前辈神”，为后起之神所取代。例如，塔希提岛近代即兴起崇奉好战尚武、嗜杀成性的奥罗之风，并以生人献祭。对奥罗之崇祀盛极一时，原信奉之神则望尘莫及。此间并信奉另一战神，称为“塔伊里”。在夏威夷群岛，塔伊里（当地称为“卡伊利”）与原信之神图（又称“库”）相混融，成为一繁复的战神形象，称为“库凯利莫库”。迨至19世纪初叶，群岛归夏威夷王朝创始者卡梅哈梅哈统辖。此人原为库凯利莫库之祭司，该神遂被奉为夏威夷神殿的主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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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复活节岛神统中，玛凯玛克居群神之首。上述新生的战神形象，显然是战乱年代以及诸首领权力之争的产物。

波利尼西亚人所在地区，石木雕制、体态完美的神像均有发现，而且大多为拟人者。

宇宙起源神话

与波利尼西亚人的神祇观念相并而存的，尚有繁盛的宇宙起源神话体系。而在开化较迟的民族中，这种现象则是绝无仅有。

波利尼西亚的宇宙起源神话颇引人注目，酷似有关诸神和宇宙之由来的希腊古典神话。波利尼西亚神话与那种为较早期阶段所特有的、胚芽形态的神话截然不同，诸神之缘起呈现一幅繁复、协调的景象，其表述无不合情合理、首尾连贯。新西兰地区毛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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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宇宙起源说，即是一例。

据毛利人祭司之说，乾坤初奠，便有所谓“普”，意即“根源”、“本原”。嗣后，屡经变易，始有所谓“混沌”，即所谓的“科雷”，意即“虚空”。科雷复生波，即夜，又有“地下世界”之意。称为“波”的夜与称为“奥”的光相交合，生一对神侣——天与地，即朗吉与帕帕。两者紧紧拥合，难以分离。天与地夫妇生7至高神。7神中有一神名叫“塔涅”，屹立于大地之上，将天高高擎起，天地始分离。将使天地分离之功归于植物之神塔涅，饶有意味。这一神话之说，颇有可能产生于这样一种观感，即天穹似赖树木支撑。而朗吉与帕帕又依依惜别，不禁泣渧涟涟，天地间则雨雾濛濛。塔涅万般无奈，强将大地翻转过来，大地从此背朝苍天。上述这一情节，是神话中对地貌所持别具一格之见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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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毛利人神话中的创世者和文化英雄马威；（中）海洋精灵（所罗门群岛）；（右）海神（夏威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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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之神塔涅使天与地（朗吉与帕帕）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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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人神话中的大神提基（新西兰）

天与地相结合所生诸大神中，最引人注目者当推下列诸神：龙戈为月亮的男性化身；塔涅则是太阳、树木和禽鸟之神；塔涅与月亮的女性化身希娜相结合，生文化英雄马威。诸大神中尚有海洋和鱼类之化身坦伽罗阿。另一大神称为“图”；图为战神，又是人之造化者。相传，亘古第一人提基——毛利人的始祖，即为其所造；7大神复造众亚神以及众保护神灵、精灵，继而又造人及万物。

波利尼西亚地区另有一些群岛，其宇宙起源神话与以上所述虽稍有所异，同样无不呈现繁复而协调的景象。

一些群岛的宇宙起源神话，均肇始于神幻形象阿特阿（“空间”）。阿特阿或为女身，或为男体；与另一神幻形象相结合，复生他神，继而又生人。

宗教之分化为：祭司宗教与民间宗教

这种所谓宇宙起源说，在很大程度上为祭司们所炮制；其原因在于：举凡大神，均为祭司和统治阶级的崇拜对象。对诸如此类神话以及诸大神，民众则漠然置之。他们另有所奉：每一公社、每一氏族、每一家庭，无不尊崇各自的地域守护者——神祇和精灵。而人们又往往与之有某种关联。至于大神，人们则与其无甚瓜葛。孰主孰从，不言而喻：并非诸大神须供奉而有祭司；恰恰相反，神祇形象以及与其有关的神话，均为人所造，即出自祭司之手。

不仅如此，新西兰祭司竟执著于创造所谓独一神，视之为一神教的胚芽。新西兰已有对独一大神的秘密崇拜。这一所谓独一大神，似并非有人格之神，而是一种无人格之力，称为“伊奥”。所谓“伊奥”，乃是宇宙万有的本原，并为其所系。然而，有关独一神伊奥的意象，并非毛利祭司独出心裁所创，而是基督教传教士布道之濡染所致。

文化英雄

综观波利尼西亚人的神话，文化英雄和人类始祖的形象有着显著的作用，而文化英雄形象间或有演化为半神者。有关马威（以及马威诸兄弟）的神话，流传尤广。据说，马威以鱼钩将岛屿从海底钓起，火种亦为马威所获取；马威曾令太阳缓缓而行（而往昔则是匆匆驰过天宇）。诸如此类神话，许多岛屿均有流传。关于亘古第一人、人类始祖提基，亦有神话流传。

图腾崇拜及其他早期宗教形态之遗存

通观波利尼西亚地区所奉宗教，除上述种种主要形态外，一些古老和邈远的信仰依然根深蒂固，留存于民间。这种现象饶有意味。譬如，图腾崇拜的遗存，即属之。萨摩亚群岛，此风尤盛。然而，就整个波利尼西亚地区而论，图腾崇拜确已届尾声。笃信致厄法术之风，则经久未衰。

由此可见，波利尼西亚人的社会制度和文化之繁复性，凭借某些增益反映于其宗教。盛行于民间的，似为一种宗教；而居于统治地位的种姓和祭司，则另有所奉。

3．密克罗尼西亚人的宗教

密克罗尼西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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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宗教信仰，有待探考；有关情况，尚属朦胧。19世纪70年代，尼·尼·米克卢霍－马克莱曾到帕劳群岛（西密克罗尼西亚）进行考察，并有所记载。这是有关文献资料中迄今最为翔实者。同一时期，卡尔·泽姆佩并有所增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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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卡利特”

据尼·尼·米克卢霍－马克莱推考，帕劳群岛之所奉为萨满教。“卡利特”（“伽利特”）这一概念，在这一地区的宗教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卡利特”一词包容极广，而且并无固定含义。举凡祭司、占卜者、拘灵者，人们均称之为“卡利特”。所谓“卡利特”，男女皆可充任，每村至少一人。每逢遇有某种变故和举措，诸如罹病、远行、出征、祈晴、求雨等等，土著居民则求助于卡利特。除村卡利特外，尚有所谓“主卡利特”，为全体岛民所崇敬。当年，米克卢霍－马克莱抵达此间时，此等大卡利特共有5人。“卡利特”称号世代相传，故有儿童充任卡利特者。

“卡利特”一词，并泛指一切超自然体。据信，卡利特既殁，便成为卡利特神（灵体）。某些动物，特别是水生动物，亦称为“卡利特”。土著居民笃信：此等水生卡利特即是他们的祖先。每一居民又有各自的卡利特，并禁杀禁食。关于被奉为祖先之卡利特，有种种神话流传于世。就此而论，图腾崇拜的遗迹无疑清晰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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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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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式舞所用的面具（加罗林群岛）

土著居民曾对卡·泽姆佩说：“海水和淡水里的活物，都叫‘卡利特’；吓人的野兽，也叫‘卡利特’。大家都相信：我们的祖先就附在它们身上。所以，我们这里，人人都有自己的卡利特。可是，飞鸟和蜥蜴、猪和鸡，凡是陆地上的动物，都叫‘卡拉姆’，特别是房前屋后总是同我们在一起的动物（即家畜、家禽），这些从来就不是我们的卡利特。”
〔76〕



常人死后，其灵魂则成为德莱普。相传，德莱普所居之地，即冥世，是一个称为“恩雅乌尔”的小岛（即昂奥尔岛）；德莱普可复返旧居，以声响示人，并显现于梦中，惊扰生者。据信，卡利特可显其形，甚至可拘招至世间。

上述种种信仰，颇似萨满教与氏族崇拜之浑融体。据另一些记述，帕劳群岛存在名副其实的女始祖崇拜。此乃母系氏族的反映，该地区的母系氏族依然根深蒂固。这些记述如确凿可信，倒不失为极其罕见的女始祖崇拜例证。

4．太平洋岛屿之宗教的近代状况以及自由思想的萌生

自由思想的萌芽

既然波利尼西亚人的社会和文化已臻于较高的发展水平，那么，对宗教持之以批判的某些尝试（即自由思想的萌芽）见诸他们所分布地区，也就不足为奇了。

据曾在汤加群岛居留数年（1806～1810年）的英国青年威廉·马里纳所述，有一位“王者”名叫“费诺”，勇于自由思考。他不信祭司的神祇之说，奉行传统仪礼也是出于无奈。费诺曾说：每逢交战，神总是佑助首领和武士较优之一方。祭司们谤之为“渎神者”。后来，费诺遭遇不幸，爱女夭亡；祭司们则扬言：此乃因自由思考而招致神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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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房屋（大洋洲，帕劳群岛）

而较之夏威夷群岛的卡梅哈梅哈二世，费诺则大为逊色。卡梅哈梅哈二世（王朝创始者之子）继位（1819年）伊始，即降诏废止旧有宗教。这显然是与欧、美海员交往并受其影响所致。他身体力行，首先破除一项务须恪守之“塔布”，竟莅临众后妃居所，同餐共食。朝野为之愕然。当人们惊魂甫定之时，卡梅哈梅哈则降诏取缔旧有宗教。他晓谕国人：废除圣所，毁弃神像，废止献祭。“塔布”之俗亦遭取缔。这一革命之举是一系列进步改革之一。诸如此类改革，其目的在于使夏威夷群岛的社会—政治制度趋于欧化。

然而，坐收其利者，却是基督教传教士。他们在1820年即抵达这一地区。此时此刻，障碍既已清除，恰是他们布道的大好时机。

“帕伊－玛里雷”运动

通观波利尼西亚地区，基督教传教士的活动与殖民掠夺相伴同。这样一来，对殖民者的反抗则往往采取反基督教的方式（诸如杀死传教士，等等）。在新西兰，毛利人为反抗殖民者掠夺其土地而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并酿成称之为“帕伊－玛里雷”或“哈乌－哈乌”的宗教运动（1864～1868年）。这一所谓宗教运动，是古老信仰与基督教观念两者之独特的融合。该教徒众笃信自身刀枪不入、子弹无伤；临敌之时，则如痴似狂，手执法杖，高呼“哈乌！”而冲锋陷阵。这一宗教形态对毛利人反抗掠夺者的斗争并无助益，战争以其失败告终
〔77〕

 。

时至今日，信奉基督教之风已遍及波利尼西亚诸岛（其信仰不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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冥世神造像（加罗林群岛）

“救世”运动

在美拉尼西亚和密克罗尼西亚大部分地区，古老信仰依然留存。近年来，美拉尼西亚原居民因备受殖民商人、掠夺者和传教士之欺凌，积怨日深，且时有迸发，并往往凭借宗教形态。形形色色的宣教者相继见之于世。他们自称先知、智者、救世主，告诫世人勿与欧洲人往来，并劝说迁离传教村、勿进教会学堂。种种传闻迭起。据说，白人即将被逐，岛民将有大宗收益，系巨舶运来。有些地区，甚至流传一切亡者即将复活之说。于是，笃信之岛民纷纷离弃教会学堂而去往山中，旧有的仪礼和舞蹈再度兴起。民众如痴如狂乃至趋于歇斯底里的地区，时有所闻。诸如此类“救世”运动（亦即“千禧年”运动）
〔78〕

 ，在太平洋岛屿的东部诸岛（即波利尼西亚）居民中，早已有迹可寻。

在塔希提岛，以上所述称之为“玛玛亚运动”（1826～1841年）；在萨摩亚群岛，称之为“席奥瓦利教派”（1830年前后）；在夏威夷群岛，称之为“卡奥纳教派”（1867～1868年）；在斐济群岛，称之为“图克运动”（始于1873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上述种种运动有增无已，延及太平洋岛屿西部地区，渐次传布于美拉尼西亚大部分岛屿。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诸如此类运动参加者愈众，并为许多考察者所关注。有关美拉尼西亚的“千禧年”运动，不乏颇有价值之作，诸如让·吉雅尔、安德雷亚斯·洛梅尔、蒂博尔·博德罗吉，特别是彼得·沃斯利的著作。
〔79〕

 通观上述种种运动，有些已是声势浩大。殖民当局虽诉诸武力，妄图加以窒息，并未如愿以偿。其中最著者为：“马辛加”运动（始于1945年，广布于所罗门群岛南部诸岛）、“帕利奥”运动（1946～1954年间，广布于阿德默勒尔蒂群岛）。
〔80〕



在种种文献资料中，诸如此类所谓“救世”运动，又称为“卡尔戈崇拜”，来自英语cargo，意即“舶来品”。其徒众往往沉醉于这样一种期望，亦即海船远渡重洋，载货而至。而这正是欧洲人对“救世”运动的关注之所在。

上述种种运动，有些迄今犹未平息。在某些地区，其始初的战斗内涵日趋泯灭，渐成为和平的、纯宗教的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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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活节岛上的巨石像



第4章　南亚、东南亚以及东亚未开化民族的宗教

南亚和东亚是古老的高度文明之发祥地，一些阶级结构繁复的强盛国家曾立国于此。很久以前，所谓“民族—国家的宗教”（印度教、儒教、道教、神道教）和所谓“世界的宗教”（佛教、伊斯兰教，间或基督教），即已在此居于主导地位。上述宗教均为高度发达的阶级社会所特有。然而，在上述种种宗教体系的荫翳之下，确有某些地区依然保留尤为古老的、尚与部落崇拜紧密相关的宗教信仰。诸如此类现象，主要见之于为数不多的种族集群。它们散处于穷乡僻壤、人迹罕至之地（大多栖身于热带深山密林中和荒岛上）；因受制于种种不利的历史条件，迄今依然保留古老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体制。诸如苏门答腊的库布人、马来半岛的塞芒人、安达曼群岛的原居民、斯里兰卡的维达人，均属之。不仅如此，尚有一些地区，甚至在较开化的民族中，种种尤为古老的固有信仰（即前伊斯兰教、前佛教、前印度教的信仰），在正式宗教的遮掩下依然长期留存于世。

库布人的宗教

库布人
〔81〕

 为分布于苏门答腊东南部内陆丛林和沼泽地带的、不大的部落集群。一部分与毗邻的马来人素有交往，在其影响下已转入定居，并从事农耕；另一部分，即所谓“野居库布人”，特别是分布于里丹河地区者，迄今依然出没于热带原始林莽（“里姆巴”），以游猎为生。即使这些库布人，无疑也受到近在咫尺、高度开化的马来人一定程度的濡染。他们均操马来方言。

迨至19世纪20年代，库布人始为欧洲人所知。1838年，荷兰人布尔斯进入库布人地区；嗣后，瓦莱特、范·东亨相继而至。1905年，德国人贝·哈根对库布人的状况有详尽记述。1929年，德国人威·福尔茨那部饶有意味之作问世。该书记述了作者深入“里姆巴”寻访野居的库布人之行。人们对这一不大的民族进行考察的兴致，与日俱增。据一些人看来，库布人是一个退化的部落；另一些人则视之为遗存的群体，即该岛最古老的前马来居民的后裔（他们始终保留原始的经济和文化体制）。时至今日，对库布人的考察仍然微乎其微。

至于库布人的宗教信仰，其景况迄今仍感朦胧。

一些作者认为：库布人，至少是分布于里丹河流域那部分与世隔绝的库布人，全无宗教信仰可言。据发现这一群体的范·东亨所述，库布人既无精灵信仰，又无任何有关亡者的迷信观念（人既亡故，无非是就地弃之，一走了事）；巫师和巫医更是闻所未闻。

威·福尔茨亦持此论。他曾挖空心思向库布人探询，以期对上述论点加以印证。福尔茨记述了同一个库布人的谈话。他极力把话题引向某种超自然体，结果依然徒费唇舌。对方或矢口否认其切身经历中有任何令人畏怖、困惑莫解之事，或一言以蔽之曰：不晓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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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一些民族所信之那伽（柬埔寨）

现将这一颇为有趣的对话摘引如下：





“夜间，你一个人到森林里去过吗？”

“嗯，常去。”

“在那里听到什么‘哼哼叽叽’的声音吗？”

“嗯。”

“那你是怎么想的呢？”

“我想，这是树木的响声。”

“你听到叫唤的声音了吗？”

“嗯。”

“那你又是怎么想的呢？”

“是野兽叫。”

“要是听不出是什么野兽叫呢？”

“野兽的叫声，我都分得出来……”

“这么说，你夜晚到森林里去，是什么也不怕啰？”

“嗯，什么也不怕。”

“那你在那里就没有碰到过什么吓人的东西吗？总会有些东西是没有见过的吧？”

“没有，什么东西，我都很熟……”





另一次，福尔茨试图如法炮制，探询库布人对死者有无迷信观念。





“你见过死人吗？”

“嗯。”

“他还能走动吗？”

“不能……”

“你有的器官，他一样也不少，可就是不能走动，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因为他死了……”

“那死人与活人有什么不同呢？”

“死人没有气了……”

“那什么是气呀？”

“就是风。”





如此等等。

福尔茨曾试图探询他们对天界现象有何迷信观念，结果同样一无所获。





“你见过闪电吗？”

“见过。”

“闪电是什么呀？”

“不知道……”

“闪电是从哪里来的呢？”

“从上面。”

“为什么会有闪电呢？”

“不知道。”

“你会打闪吗？”

“不会。”

“有什么人会吧？”

“没有。”

“那闪电是什么呀？”

“不知道……”

“也许，闪电是一种活的东西吧？”

“不。”

“也许，雷是一种活的东西？”

“不。”

“也许，打雷打闪都是一种活的东西干的？”

“不。”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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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者的圣书，以古老的巴塔克文书写于树叶之上（东南亚）

几经诸如此类的交谈，福尔茨深信：库布人确无任何宗教观念，即使尚处于胚芽状态者，同样无迹可寻。

福尔茨的探询，无疑颇有价值；然而，基于诸如此类材料，势必会作出库布人全无宗教信仰的结论。倘若确实如此，这自然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可惜，诸如此类同土著居民的交谈之所得并不可信。远非任何场合，也远非任何人，愿向素不相识的不速之客披露其信仰。像库布人这样忧患重重、弱小畏怯的种族，更是如此。

另一些考察者则确有所获。据他们的记述看来，库布人仍然具有迷信观念。

库布人亦有萨满（称为“杜昆”或“玛利姆”）。他们同样可进入“癫狂”状态，似与精灵相交通。早期的记载（出自布尔斯和瓦莱特之手），对“玛利姆”便有所介绍：其举动酷似萨满。例如，“玛利姆”伴随鼓声，跳跃不休，乃至精神恍惚——据信，此时便可与精灵相交通。考察者们还记载了另一方法，同样可使“玛利姆”入于“超自然的感应境界”，亦即头上蒙以盖布，稍停片刻，便“如醉如痴”。“玛利姆”往往借助此术，为患者探寻病因及祛除之法。
〔83〕

 至于这种萨满术是否为库布人所固有，与马来人的影响是否有关，尚难断言。

尽管库布人对死者的处置极为原始（把死者尸体就地遗弃），而据瓦莱特记述，确有人仍然笃信：一些人死后化为精灵，一些人则人死即灭。究竟属于前者，抑或后者，似可依据临终前的某种声息便知分晓。倘若无声无息，此人便是人死即灭，无任何精魄留存于世。

至于库布人为何把人死后的景况加以区分，其原因尚待探考。

凡此种种，无不说明库布人确有宗教观念，尽管尚未臻于完备，仍处于胚芽状态。显而易见，这种情况绝非偶然，乃是库布人生活条件极为原始、其意识的发展尚处于低级阶段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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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行宗教性仪式的塞芒人

塞芒人的宗教

塞芒人
〔84〕

 为身躯矮小的尼格利陀人之一支，是一个不大的游动部落集群，栖居于马来半岛内陆的密林中，属孟－高棉语族。塞芒人经济上从属于马来人，并深受其影响，几乎无人不晓马来语。但是，他们仍然恪守其极为原始的文化古风。

有关塞芒人的信仰，沃恩·斯蒂文斯（1891～1892年）、威廉·斯基特（1899～1900年）均有记述。1924～1925年间，民族志学家、神甫保罗·谢贝斯塔曾在塞芒人中居留，并进行了极为翔实的考察，对其生活的许多方面均有记载。
〔85〕



塞芒人有其独特的巫医，称为“布－里安”或“哈拉”。据斯基特记载，他们之行术颇似萨满。塞芒人笃信：布－里安可变化为虎。保·谢贝斯塔则更倾向于将他们视为借助于“草药”祛病的巫医。然而，即使谢贝斯塔也并不讳言：哈拉可与被称为“策诺伊”的精灵相交通。人们关于这种精灵之意象，颇为奇异：策诺伊似乎栖身于花中（犹如欧洲之埃尔弗），对人只有好心，并无歹意，被视为善灵。

塞芒人对死者施行土葬。他们深信：人死之后，灵魂则赴西方某地；每逢夜晚，仍可返回故里，化为鸟形，以啼声吓人。

图腾崇拜观念的遗痕迄今犹存，肯塔部落即信妇女怀孕是因某种鸟参与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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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达人之巫者；据说，凭借弓之摆动可测知：是何精灵招致疾病

塞芒人对雷电十分畏惧。他们将雷电视为雷神卡雷伊（卡里）的化身。一些部落信此神为人形，一些部落则信其化身为猴类。为了驱除雷电，塞芒人向卡雷伊施以血祭：以刀割身，滴血于水中，向雷鸣电闪处洒布。

神甫威·施米特基于一鳞半爪的材料，牵强附会，执著于将卡雷伊说成至高的天神和创世者。然而，与其志同道合的保罗·谢贝斯塔，虽沉湎于原始一神论，仍不得不将与此说相悖的材料公之于世。首先，卡雷伊并非善神，而性喜作恶；再则，此神并非创世者。塞芒人将开天辟地之功归于另一神，即品位极低之塔·佩德恩。诚然，保·谢贝斯塔将塞芒人的看法视为谬误，并试图加以纠正（据他本人所述）。于是，他向他们问道：“这怎么可能呢？卡雷伊可是他们（即神祇）当中最高的呀！怎么能什么也没有造呢？难道他真的没有本领，还是塔·佩德恩比卡雷伊更有神通？”

而对方却振振有词地说：“卡雷伊是大老爷，大老爷是不干活的，让他的奴仆和儿子去干。”
〔86〕

 其结果反而再一次证明：创世者和造化者的神幻形象，绝非必然与神的观念相契合。

安达曼人的宗教

有关安达曼群岛原居民（现几近灭绝）的宗教，资料十分丰富。这要归功于英国殖民当局职员爱德华·曼（1869～1880年居留于此间）以及著名的英国民族志学家阿·拉德克利夫－布朗的翔实之作
〔87〕

 。

安达曼人
〔88〕

 的信仰之所以引人注目，其原因在于：他们几乎长期与其他民族完全隔绝，其文化的发展又绝无外界之濡染。安达曼人之与世隔绝，既可见于其人种类型（属身材矮小的尼格利陀人种
〔89〕

 ，为南亚古老居民的后裔），又可见于其语言之独特。安达曼人仍保留原始的、纯攫取式的经济——狩猎、捕鱼、采集，不知豢养任何家畜，甚至无家犬。他们尚不知取火，只好让火塘常年不熄。安达曼人虽然已有十分牢固的住屋，但因终年从事游猎，只是按季节而居。他们已知使用弓箭、制作陶器，以不大的氏族公社为单位，结群而居。

综观安达曼人的信仰，溯源古远的特质与较为完备的形态纷然杂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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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塔克人神话传说中的文化创始者和开拓者（印度尼西亚）

所谓图腾崇拜的遗痕，在安达曼人中已所剩无几。阿·拉德克利夫－布朗搜集了许多“祖先”神话，同澳大利亚所流传者颇为相似：所谓“祖先”，以动物之名相称，与其形同一体。爱德华·曼对此亦有所记载。然而，仅此而已。此外，再无图腾崇拜的成分可寻。此间确有食物禁忌之风，看来，与图腾崇拜并无关联。

安达曼人所恪守的种种至关重要的食物禁忌，无不同成年仪式有关。11至13岁的少年，一概领受此种仪式，男女皆然。所谓成年仪式，其内容主要为食物禁忌，期限为1至5年不等（女孩期限尤长）。至于成年仪式与何种信仰相关联，迄今一无所知。安达曼人不乏形形色色的万物有灵信仰，有关资料则较充实。此类信仰与巫医或萨满（称为“奥科－朱穆”或“奥科－帕伊雅德”）等专事行术者紧密相关。人们笃信他们具有种种异能，特别是擅长与精灵相交通。奥科－朱穆之与精灵相交通，或诉诸梦幻，或凭借去往林中晤面（较有法力者方可为之）。据一些考察者的记述，奥科－朱穆中之本领最强者，可入于癫狂境地。据信，此乃与精灵交通的特殊手段。倚仗精灵之助，奥科－朱穆似可将病痛加之于仇敌，似可祛病驱邪、左右天候，如此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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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神布甘，妇女向其献祭，并祈求佑助（伊富高人，菲律宾）

相传，奥科－朱穆所通之精灵，为种种自然力和自然现象的化身，死者之灵亦属之。上述两类精灵，安达曼人似尚未加以区分，一概称之为“查乌伽”或“拉乌”。

拉德克利夫－布朗曾多次向安达曼人询问：林中和海上的精灵从何而来，人们总是答道：是男、女死者之灵。而当拉德克利夫－布朗多方诘问：人之亡灵的景况又是怎样？所得答复则含糊不清或相互抵牾。看来，岛民已有所谓灵魂去至某种特殊境域的观念，并信其或处地下，或居天界。这颇有可能是基督教传教士影响所致。

据人们所述，精灵大多性喜作恶，为害于人。显然，诸如此类无所不在的精灵形象，无一不是危及人类的自然力之化身。据爱德华·曼记述，精灵中之最令人畏慑者，莫过于林魈埃雷姆－查乌伽拉。据信，它栖身林中，以无形之箭伤人。另一恶灵，称为“朱鲁－温”，居于海洋，常以暴病加之于人，并喜食溺水而亡者。此外，尚有一种称为“乔尔”的精灵，每逢烈日炎炎，则以无形之矛伤人（即“中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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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达人之巫者（似与精灵“雅卡”相关联），引导人们捕猎野兽

月亮、太阳（据信，太阳为月亮的妻子），以及种种天体现象，无不具有各自的化身。诚然，它们在宗教信仰中并未被赋予重要的作用。

堪称举足轻重的，为暴风雨和强季风之化身，称为“普鲁伽”（亦称“毕利库”）；其形象或为男身，或为女体。每当暴风骤雨等袭来，人们莫能抵御，则视之为普鲁伽发怒。据说，普鲁伽之怒，主要是人们违迕种种禁忌所致（而禁忌之缘起，却十分朦胧），无非是：不得烧毁和熔化蜂蜡，不得伤害蝉（尽管蝉之幼虫被视为美味）。据爱德华·曼所记，为了驱除暴风雨，或为了淫雨成患时驱散阴云，往往诉诸咒术。届时，安达曼人则高声呐喊（显然是对普鲁伽而发）：“蛇要咬啦！蛇要咬啦！蛇要咬啦！”倘若并未因而云散雨息，则认定普鲁伽对喊声置若罔闻。

通观安达曼人所信之神幻形象，普鲁伽显然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传教士们则试图将其描述为天神，并在基督教经籍的翻译中用作上帝之称谓。施米特并将普鲁伽描绘为原始一神论中的创世神。凡此种种，纯属无稽之谈。安达曼人素无崇拜普鲁伽之习。至于安达曼人笃信普鲁伽在天地开辟之际有何业绩，迄今仍待探考。一说，普鲁伽首创天地，并造亘古第一人托莫，世上众人亦为其所造。另说，天地为托莫所开辟，毕利库（即普鲁伽）出世则较晚。总之，被奉为始祖的托莫，是大多数神话中的核心人物。他又被视为文化英雄；相传，曾创立种种行业，并授后人以技艺。

维达人的宗教

维达人
〔90〕

 是一个不大的狩猎民族，大部散处于斯里兰卡群山之中，少数分布于该岛东北滨海地区。数百年来，维达人与文化较发达的僧伽罗人
〔91〕

 比邻而居；而在东北滨海地区，则与泰米尔人
〔92〕

 为邻。为数众多的维达人深受上述两民族之濡染，转入定居，从事农耕，是为务农的维达人。尚有所谓“蛮野的”维达人，迄今与世隔绝，仍以游猎为生。即使这部分维达人，亦未置身于邻族影响之外。他们操古老的僧伽罗语，以不大的母系氏族公社（即“瓦尔格”或“瓦鲁格”）为单位，结群而居。

关于维达人的文化（特别是宗教），萨拉辛兄弟（1884～1886年），继而（20世纪初叶），G. 帕克、塞利格曼夫妇等，均有翔实记述。
〔93〕



维达人既然与信奉佛教的僧伽罗人和信奉印度教的泰米尔人早有交往，其固有信仰自然不能不受其濡染。维达人的经济—政治体制虽则原始，其宗教信仰却显然带有较为开化的毗邻民族之濡染的痕迹。尽管如此，古老的习俗依然比比皆是。

维达人中亦有萨满，即所谓的“杜加纳瓦”——据信，可与精灵相交通。杜加纳瓦可见于每一公社，通常为世袭。每逢行术，杜加纳瓦则跳跃不休，以拘招精灵，最终竟至精神恍惚。据信，此乃精灵附体所致。

所谓精灵，均称为“雅卡”（“雅库”）。雅卡之多，不可胜数，维达人一概奉之为主要敬拜对象。至于众雅卡之由来：何者为本民族所固有，何者袭自邻族，则难以确考。

通观精灵系统，其中较重要者有：伽勒－雅库、坎德－雅库、纳埃－雅库。后者为亡人之灵；前两者之缘起，其说不一。总之，维达人所信均属一般精灵；除显然袭自邻族的若干神幻形象外，维达人的宗教中则无神祇形象可言。每逢考察者们问及，他们往往答道：“我们信的教，同僧伽罗人（或泰米尔人）一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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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神毗湿奴与湿婆合体（公元7世纪末～8世纪初，东南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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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哥窟浮雕，中为大神毗湿奴（公元9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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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鱼盘（公元15～16世纪，东南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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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窟浮雕：中为因陀罗，两侧为众风神（公元7世纪前半期，东南亚）

维达人的葬俗极为原始：将尸体遗于山崖，有时则以树枝覆盖。对灵魂的冥世境遇，维达人尚无明晰的观念。

然而，无论维达人的万物有灵信仰与对死者的敬拜之关联如何，精灵在其宗教中的作用首先同狩猎相联属。每逢出猎，维达人则向精灵祈祷、献祭。

据塞利格曼看来，维达人宗教的特点在于：法术和种种法术仪式尚微不足道。出猎之前，他们通常无非是向精灵祝祷、献祭而已，并非施术。同时，维达人尚有一种独特的仪式，即所谓的“箭祭”（显然同样与狩猎有关）：一只“圣箭”竖立地上，人们围之跳跃而舞。

看来，维达人从不知致厄法术（即“厌胜”、“厌蛊”）、求偶法术和天候法术。对于其发展尚处于如此早期阶段的维达人说来，这却有些异常。

阿伊努人的宗教

阿伊努人
〔94〕

 是一个人口甚寡的民族，分布于北海道（日本北方）。库页岛南部、千岛群岛和堪察加半岛南部，亦曾有其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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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伊努人的墓地（东北亚）

阿伊努人为边远地区古老居民的后裔；尽管千百年来始终同日本人相邻而处，却依然保留极为古老的渔猎经济结构。其社会体制形态极为原始，并带有母系氏族解体时期的遗痕。

阿伊努人的宗教信仰极为古朴，尽管显然不无日本宗教的濡染。而阿伊努人对日本人宗教信仰的演化亦有所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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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伊努人之“敬熊”（东北亚）

有关阿伊努人的宗教，传教士约翰·巴切勒（在阿伊努人中居留长达60年之久）的著作，以及列·雅·施特恩堡、
〔95〕

 乔治·蒙唐东、布罗尼斯拉夫·皮乌苏茨基等民族志学家的著作，均有颇为详尽的记述，尽管系统性尚嫌不足。

阿伊努人盛行家庭、家宅形态的崇拜。看来，这似为其宗教最突出的特征。崇拜集于家庭火塘，其化身为女火塘主和女火神。阿伊努人居室中，火塘与东墙之间以及东墙之窗，亦视为神圣之处。居室的东北角，奉有超自然的家庭主要佑护者，称为“契塞伊－科罗－伊纳乌”（一种上端呈尖状的木棒）。该佑护者被视为男性，家庭火塘为其妻室。一家之主代全家祀之。

饶有意味的是：妇女均不参与家庭祭祀，亦不参与其他形式的祭祀；而阿伊努人的生活中，却颇多母系氏族之遗迹。更有甚者，阿伊努人竟笃信：妇女无灵魂。相传，一切宗教仪礼往昔却一概由妇女行之（看来，此说确有其历史依据）。如此断然将妇女排斥于祭仪之外，这或许无非是强行消除往昔母权制之举的反映罢了。

通观阿伊努人种种较为广泛的公众崇拜形态，至关重要者莫过于熊崇拜。这种崇拜属狩猎范畴，带有图腾崇拜之遗风。阿伊努人的熊崇拜（与阿穆尔－萨哈林边区诸民族的熊崇拜颇为相似），乃是基于这样一种观念，即将熊视若神明、“山神之子”等等。所谓“熊节”，是为这种崇拜的核心，异常隆重；届时，并举行熊祭。熊节将至，人们先到林中捕猎一幼熊，置于兽槛中豢养，并悉心照料（往昔，妇女并以乳汁哺育之）。弑熊之前，须举行隆重的仪式，引该熊挨门串户，走遍整个聚落；然后，缚于“圣桩”之上，乱箭射死。其肉奉于特定的仪式（圣餐！）上，分而食之；颅骨和骨骼则视为圣物，妥为奉存。如今，阿伊努人的熊节更具有民间娱乐的性质，并供旅游者观赏。

作为狩猎民族的阿伊努人，除敬熊外.并将为数众多的动物（尤其是蛇）奉为神圣。他们对蛇异常畏惧，从不伤害（据信，死蛇之灵附于杀蛇者之体），并将蛇用于致厄法术。阿伊努人亦敬拜鹰鹫以及其他若干种飞禽。海生动物中，享敬祀最甚者莫过于凶猛异常的逆戟鲸。凡此种种所谓神圣动物，一概称之为“卡穆伊”。这一称谓［与日语中的“神”（“卡米”）不无渊源］，泛指一切神祇。卡穆伊中神通最大者，为山岳、海洋、地下世界之主宰。纯地域性的卡穆伊，不可胜计。据信，巉岩、山岳、溪流、河谷，处处皆有卡穆伊主之。阿伊努人并有敬拜太阳神楚弗－卡穆伊之俗，显然袭自日本人。诸如此类神灵均被视为善神，但须对之献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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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伊努人视为敬拜对象之熊的颅骨（东北亚）

[image: alt]


饰有佛陀金像之银舍利盒（公元5世纪，缅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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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爪哇佛教艺术（公元13世纪，印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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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象佛塔——须弥山之象征（建于1566年，老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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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祖从忉利天降下（公元11～12世纪，东南亚）

阿伊努人最重要、最盛行的祭拜之物，莫过于“伊纳乌”。所谓“伊纳乌”，无非是一种特意削尖的木棒，人们赋之以至关重要的宗教—法术意义。据列·雅·施特恩堡考察，“伊纳乌”似为人与神之中介。另一些考察者，则将“伊纳乌”视为往昔人祭之“代用物”——此说未必可信。“伊纳乌”供奉之范围极广。无论是家庭祭祀之时，抑或熊节仪典之上，“伊纳乌”均属不可或缺。

阿伊努人中并有专门以从事祭祀为业者。诚然，列·雅·施特恩堡曾提及萨满，但又立即申明：他们并未享有特殊的尊崇，亦无特殊的影响。这一问题，尚待探考。

*　　*　　*

我们援用了一些实际材料，介绍南亚、东南亚及东亚某些最不开化部族的信仰和仪礼。这些材料虽十分零散，仍可据以推断：上述诸部族保留有种种极为古老的宗教形态——图腾崇拜、渔猎崇拜、萨满教诸早期形态等等（尽管稍有变异）。其景况宛如对澳大利亚人、塔斯马尼亚人以及部分巴布亚人的宗教考察之所得。然而，确有一些现象未见于澳大利亚和太平洋岛屿，诸如：对种种不可抗御的自然力之膜拜（安达曼人、塞芒人）、对家庭火塘之崇拜（阿伊努人）。而对家庭火塘之崇拜，不可能见诸热带地区的居民。凡此种种，无非是这些民族所处自然条件不同于前者所致。

中亚、东亚以及东南亚高度文明民族的古老信仰

至于中亚、东亚以及东南亚诸拥有古老和高度的文明之民族，如今隆盛于其所在地区者，则是萌生于发达的阶级社会之所谓“世界的”宗教（佛教、伊斯兰教等）。然而，即使这些地区，依然间或保留有尤为古老的、形成于前阶级时期的信仰之遗存。诸如此类信仰在遥远往昔的风貌究竟如何，自然无从确考。有关资料，通常极为匮乏。

在西藏地区，迄至诸部落结束纷立局面、臻于统一以及佛教之弘扬（约当公元7世纪）时期所盛行的种种地方性崇拜，通常称为“苯教”
〔96〕

 。所谓“苯教”，无非是对形形色色的自然精灵，特别是对山灵的崇拜。西藏境内（蒙古亦然），山口路旁至今仍然可见大大小小的石堆，过往行人则添石以祭山灵。
〔97〕

 这一地区素有敬奉天神、崇拜祖先之风。每逢举行神圣仪式，“苯波”的祭司则伴之以面具舞（此俗后移植于藏、蒙传佛教）。佛教传入西藏后，“苯波”教徒曾长期予以抵制。时至今日，西藏某些地区仍有信奉古老宗教者，甚至可见“苯波”寺庙。这些寺庙的兴建，显然系佛教影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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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藏地区的嘛呢堆

诸如此类宗教信仰，同样盛行于往昔蒙古族地区。据信，居于众神灵之首者为天神。种种宗教仪礼，由充任祭司的萨满（“布格”）行之。在蒙古族所行的仪礼中，火居于至关重要的地位，人们信火具有祛厄辟邪之力。众所周知，为了免遭他人以巫术暗算，蒙古人与来自异部落者会晤前，则让其从火堆间通过。例如，公元13至14世纪有一金帐汗国
〔98〕

 ，一些俄罗斯王公曾莅临其汗之御帐，即遭蒙古－鞑靼人如此相待。嗣后（始自16世纪），在王公们的极力赞助下，佛教自西藏传入，并日益弘扬，蒙古人古老的信仰遂遭摈弃，部分则与佛教相融合。

在印度支那诸民族所在地区，前佛教信仰亦有迹可寻。例如，古代敬拜纳特之遗风，迄今犹存于缅甸（“纳特”为自然神灵的统称）。
〔99〕

 在印度支那诸民族的宗教信仰中，家庭的祖先崇拜以及同农祭有关的种种仪礼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留存于印度尼西亚诸民族所在地区的古老信仰之遗迹，颇值得关注。在印度尼西亚居主导地位的正式宗教，为伊斯兰教。而在东印度尼西亚诸大岛屿内陆以及边远岛屿，其影响则微乎其微。对于在这些地区已根深蒂固的前伊斯兰教信仰，Л. Э. 卡鲁诺夫斯卡娅进行了翔实的探考。

印度尼西亚上述地区的居民，保留有纷繁杂冗、彰明较著的万物有灵观念。其所信精灵大多同森林有关。据信，林莽、河溪、山峦，均有其“主宰”，且取人形，但处于冥冥之中，不为人们所见。凡此种种精灵，如不以献祭取悦和抚慰，则降病致厄，加害于人。人们每至林中，则须谨慎从事，唯恐触怒林灵。据信，林灵时常去往村落，掠取儿童。另有一说流传颇广，即精灵有雄雌之别，并可与人婚配、交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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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幻之祖灵，人们祈求予以佑助（尼亚斯岛，印度尼西亚）

据Л. Э. 卡鲁诺夫斯卡娅看来，上述种种信仰大多为印度尼西亚居民种族沿革的一定阶段之反映。这一见解显然不失为精辟之见。公元前2千年代，现代印度尼西亚人的祖先（属南亚蒙古人种），开始移居这一地区，与属尼格利陀人种类型的诸狩猎部落相遇；而这些部落尚处于社会发展的较低阶段。实力较强的移居者咄咄逼人，原居民节节退避，直至进入林莽丛山。对这些不速之客，原居民并非俯首听命，反抗此伏彼起。他们隐身密林，频频袭扰，并从暗处施放毒箭。这些对手置身于原始森林，出没无常，新移入之居民十分畏惧。长此以往，在人们的心目中，举凡涉及林莽者，无不赋之以不可名状的畏怖感；土著居民渐渐从现实生活中消逝，却成为神秘莫测的精灵，即“大地之主”。然而，新移居者同土著居民又往往和睦相处；于是，遂有人与林灵婚配、交合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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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圣树上之龙（公元9～11世纪，古代越南石雕）；（右）弥卢山（即须弥山）的表征

[image: alt]


（左）家庭祭坛（巴厘岛，东南亚）；（右）亡灵祭祀之处（克钦人，缅甸）

当然，印度尼西亚人之万物有灵信仰赖以萌生的根源，并非仅限于此。他们素有祖先崇拜之风。公社首领的列祖列宗，享祭尤甚，人们奉之为聚落的创始者和当然主宰。例如，苏拉威西岛（西里伯斯）的托拉查人
〔100〕

 、婆罗洲的达雅克人
〔101〕

 ，无不如此。名门显贵仰赖先祖创业之声威，竭力强化其权势，从而为所欲为，不可一世。
〔102〕



据考察，印度尼西亚地区诸民族，亦有其独特的农事仪礼、征战法术仪式、狩猎仪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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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载亡灵赴冥世之舟（印度尼西亚地区，东南亚）



第5章　美洲诸民族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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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装的印第安人酋长（北美洲）

美洲原居民的宗教，具有极大的学术价值。宛如澳大利亚和太平洋岛屿诸民族的宗教信仰，其宗教亦形成和演化于同旧大陆诸宗教相隔绝的境况中。然而，两者又各有所异：澳大利亚和太平洋岛屿诸岛地域狭小；而美洲则幅员广阔，地跨两大陆，北起北极，南与南极隔海相望，种种地带无不包罗于其中。

美洲的原居民为印第安人
〔103〕

 和爱斯基摩人，自古以来即在此繁衍生息。其各自所处的地理条件迥然不同，发展水平亦相差极为悬殊。通观美洲大陆，不仅有极不开化的部落之足迹，而且，早在欧洲人到来之前，即已出现高度发达之社会，即具有城邦文化的特殊国家。

为了便于探讨，姑且按其在欧洲殖民者抵达此间时所处状况，将美洲原居民分为截然不同的3大类，即：

（1）以狩猎、捕鱼和采集为生之最不开化、分布于边远地区的部落；

（2）分布于北美洲和南美洲之主要从事农业的印第安人基本群体；

（3）中、南美洲（北起墨西哥，南至秘鲁）高度文明地区的原居民，其阶级制度和国家制度业已形成。

关于第3类原居民，因其所处为另一类型的社会，即阶级社会，将另行介绍（参阅本书第13章）。

1．美洲未开化和边远民族的宗教

新大陆那些尚处于原始状态的、最不开化的部落，大多分布于南美洲人迹罕至的地域，有些迄今依然如故。其中大多数部落尚未切实考察；有些部落（瓜雅基人、席里奥诺人、奥卡人等）
〔104〕

 ，则几不为学术界所知。情况较为明朗者，唯有火地人
〔105〕

 和博罗罗人
〔106〕

 。下文将对火地人的宗教信仰作简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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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奥纳人扮作精灵模样

火地人的宗教

火地岛诸部落——奥纳人、雅甘人、阿拉卡卢夫人，现已濒于灭绝或为殖民者杀戮殆尽。他们属印第安人中的最不开化者。这些部落的先辈，曾遭受较为强盛的邻族之侵凌，被迫迁移至此。由于此间自然条件极端恶劣，他们显然经历了文化的倒退。

火地人有些以猎取陆地动物为生（奥纳人），有些则从事捕鱼和海上采集（雅甘人、阿拉卡卢夫人）。其物质文化极端贫匮（营茅屋而居，衣着极为简陋）。其社会制度尚处于全无社会分化的早期氏族制阶段。至于火地人的宗教信仰，不久前始略有所知。这要归功于天主教神甫威廉·科佩斯和马丁·古森德的著述。为论证其原始一神论，他们曾到火地岛进行考察。其立论虽流于偏颇，所搜集的大量材料却极有价值。
〔107〕



[image: alt]


亚马孙河下游印第安人的崇拜偶像（巴西，南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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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驼金像：美洲驼被视为神圣动物，并常用作献祭之牺牲（南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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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第安人之鸟首人躯的神幻形象（南美洲，安第斯山地区）

[image: alt]


印第安人之器物上的玉米神灵（中、南美洲）

科佩斯对雅甘人（即雅玛纳人）的记述，颇为出色。雅甘人为火地人的3部落之一，分布于火地群岛的西南部和南部地区。

萨满教

首先，必须指出，雅甘人曾信奉形态完备的萨满教。从事祛病的萨满，即所谓的“耶卡穆什”，施行种种祛病禳厄之术。他们故弄玄虚，装作从病人体内取出所谓“魔石”。耶卡穆什并兼行萨满术。每一耶卡穆什须经年长或娴于此道之耶卡穆什指点，并进行演练。

成年仪式

与萨满教并存于火地人中者，尚有一整套所谓加入仪式（成年仪式）。诸如此类仪礼颇值得注意。它们溯源于成年仪式盛行时期，同萨满教并无关联。

行之于雅甘人中的加入仪式，有两种类型：一种颇为古老，即所谓“契豪斯”，男女皆行之，意在向领受者传授种种隐秘之道或部落的道德规诫，诸如恭顺长者、恪守部落风习等等；另一种似属较晚期，即所谓“基纳”，是为男子会社的雏形。这种仪礼似为针对妇女而立。相传，所谓“基纳”曾为妇女所专有，对男子则讳莫如深。后来，男子施以巧计，尽得“基纳”之奥秘，并以原属妇女之道还治妇女之身。两类仪式，特别是“基纳”，与繁冗的精灵观念紧密相关；参与此仪式者须戴狰狞可怖的面具，扮作精灵模样。

据考察者们推测，称为“基纳”的体系之繁盛于雅甘人中，是北部邻族奥纳人的影响所致。

雅甘人的加入仪式，与一神幻形象——天界灵体瓦塔维奈瓦有不解之缘。瓦塔维奈瓦被奉为该仪礼的创立者和监护者。曾发现雅甘人信奉这一神幻形象的威·科佩斯妄加推断，竟将瓦塔维奈瓦视为至高无上的造化神。

对加入仪式而言，种种精灵形象同样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这些形象，又同形形色色的自然精灵，即风、海洋等化身，融为一体。

火地岛雅甘人的神话传说中，亦不乏所谓文化英雄，即两兄弟及其姊妹的形象。孪生兄弟之作为文化英雄，这种情节显然植根于远古两胞族体制。然而，诸如此类胞族在现今火地人中已不复存在。图腾崇拜的遗迹，亦几荡然无存。

火地人关于冥世以及人死灵魂犹存的观念，尚十分朦胧。威·科佩斯乘兴而来，最终并未在雅甘人中发现较为明晰的灵魂续存观念。至于冥世报应的观念，更是无从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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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凯里人佩戴面具和饰物之舞者（巴西，南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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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印第安人对植物的崇拜（石雕，南美洲巴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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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地人所使用的工具（南美洲）

雅甘人的葬式以火葬为主，土圹葬则极为罕见。据马丁·古森德所记，奥纳人（即塞尔克－纳姆人）亦有类似的宗教信仰和仪俗。诚然，奥纳人的加入仪式并未分为两种截然不同的类型。而奥纳人有一种称为“克洛克腾”的仪礼，酷似雅甘人的“基纳”。与所谓“克洛克腾”有不解之缘者，则是种种所谓的凶灵（借以恐吓妇女）以及天界灵体特玛乌克尔（同雅甘人所信之瓦塔维奈瓦相雷同）。

这一早期的宗教形态之盛行，是火地人的经济以及社会关系之发展水平低下所致。

爱斯基摩人的宗教

美洲大陆的北隅，有一民族世世代代繁衍生息，即爱斯基摩人
〔108〕

 。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则与以上所述迥然不同。

爱斯基摩人散布于北美洲北极圈内，自阿拉斯加至格陵兰均可见其足迹。他们善于适应艰苦卓绝的生活环境，创造了极为独特的经济体制和物质文明。然而，其社会制度十分古老。他们结为精小的地域亲族群体而居，公社—氏族传统依然留存，往昔的母系氏族联盟业已解体，而社会分化几未见端倪（只是在格陵兰的爱斯基摩人中，始可发现阶级分化的胚芽）。

关于爱斯基摩人的宗教，19世纪初的旅行者——约翰·罗斯、威廉·帕里等已有记述。他们所提供的资料，已为黑格尔所援用。在其《宗教哲学》一书中，他把爱斯基摩人的宗教信仰视为宗教发展始初阶段的例证。迨至近代，爱斯基摩人的宗教信仰，已为人们所悉心探考。以克努兹·拉斯穆森为首的“图勒考察团”（丹麦）进行了多年考察，成绩卓著。拉斯穆森出生于格陵兰（母亲为爱斯基摩人），通晓本地语言。该考察团成员凯·比尔克兹－斯密兹，以及先后参加该团工作的弗里特约夫·南森、威·斯特凡松、W. 塔尔比策、爱德华·韦耶等，搜集了大量珍贵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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鲑鱼之灵伊努阿（爱斯基摩人之面具）

萨满教

萨满教极度繁盛，堪称爱斯基摩人宗教信仰的特征；相形之下，宗教信仰的其他成分和形态则大为逊色。萨满（称为“安格科克”、“安加科克”），为仪礼的主持者。他们不仅司祛病禳厄，而且一手把持渔猎祭仪。爱斯基摩人以渔猎为主，渔猎崇拜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爱斯基摩人远处北极，气候奇寒；为谋生存，须进行艰苦卓绝的搏斗。他们往往因渔猎无获而忍受饥馁之苦，乃至苟延残喘，挣扎于死亡线上。凡此种种，均决定了爱斯基摩人宗教信仰之趋向。爱斯基摩人的渔猎崇拜及其与经济活动紧密相关的种种信仰，对他们说来，的确是至关重要的、生死攸关的大事。思未来，前景渺茫，渔猎成败未卜；观眼前，生活窘困，屡屡食不果腹；面对大自然，人们又深感自身软弱无力。惆怅之余，爱斯基摩人只好把莫大的企望寄之于种种信仰和祭仪。

不久以前，爱·韦耶对爱斯基摩人的生活进行了考察，记载了一些颇为独特的习俗。代奥米德群岛一居民，向他出示一只小舟，这是渔猎时所用的法物。为了换取这样一只小舟，他给予原主一只颇为可观的皮舟；而皮舟，爱斯基摩人视为无比珍贵之物。伊格鲁利克部落的一个爱斯基摩人，获得一种世代相传的符咒；其代价则是终生供给原主以衣食。上述两例足以证明：爱斯基摩人对诸如此类宗教符物是何等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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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爱斯基摩人的“鼓舞”（似与萨满教相关联）；（右）爱斯基摩人之萨满的面具：襄助精灵（以鲸鱼为形），似可佑助捕鲸成功

万物有灵信仰

据爱斯基摩人看来，整个寰宇确有为数众多的精灵；气、风、水、地，无一不为精灵所寄寓。渔猎的成败，似乎完全系于精灵。而精灵又同萨满有着不解之缘，似乎即为其所专有。全然不为萨满役使、可自行其是的精灵，据信从未有之。

据威·斯特凡松记载，加拿大的爱斯基摩人中（即马更些地区，加拿大境内），流行一种颇为有趣的观念。人们笃信：要想成为萨满，务须获取助己之精灵。既然天地间并不存在无主的精灵，只好待到某一萨满死去，前去接收其所遗者。获得精灵之法，当然不限于此，亦有以某种代价换取者。于是，精灵便成为交易对象。近年来，竟有为精灵规定牌价者。据爱·韦耶记载，每一精灵价值150至200元不等。
〔109〕

 看来，其售价相当可观。

渔猎崇拜

除萨满所役使的祛病精灵外，尚有种种精灵，即自然界形形色色的主宰。有关精灵主宰万物的观念，同渔猎崇拜紧密相关，其景况宛如亚洲北部地区诸民族（参阅本书第7章）。

据爱斯基摩人看来，任何物体、任何自然现象、任何动物，无不各有其主宰，即“伊努阿”（白令海峡地区的爱斯基摩人，称之为“尤阿”），意即“他的人”。只有萨满始可与伊努阿相交通。所谓“伊努阿”中，又有威力显赫、举足轻重者。几乎所有爱斯基摩人，均信所谓至尊精灵，即海洋主宰。加拿大境内的爱斯基摩人心目中，海灵为女身。所谓女海神，乃是他们的主要敬奉对象。在巴芬岛，此神称为“塞德娜”。相传，她栖身海底，一切海生动物均来自此海神。渔猎所获，无不视为女海神所赐。又说，倘若触怒塞德娜，或者失于献祭，她必然使渔猎徒劳无功。每逢举行仪式，萨满则佯作去往海底晋谒塞德娜，祈请赐以猎物。

关于塞德娜，流传着十分动人的神话；并无敬拜此神之风的地区，显然亦有流传。相传，塞德娜原为一少女，居于陆地；偶因有某种过失，被其父自舟中弃入海洋。塞德娜牢牢抓住船舷不放，其父竟砍断她的手指。手指落入水中，化为海豹、鲸鱼及其他海生动物，姑娘则成神，迄今栖身海底。综观这一女性渔猎神之崇拜，母系氏族时期的反响清晰可辨。

拉布拉多地区的爱斯基摩人，则敬奉另一同塞德娜相应的男神，称为“托尔恩伽尔索阿克”。此神似亦将海中猎物恩赐于人。阿拉斯加地区爱斯基摩人所信的类似者，则为月灵。

由此可见，爱斯基摩人的萨满教和渔猎崇拜所赋予的神灵不可胜数，天地之间无所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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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爱斯基摩人的萨满教仪式舞之木制饰物：站立于鱼背上者，为海神或海中巨灵，似为食物的赋予者（阿拉斯加西部，北美洲）

灵力说

爱斯基摩人的万物有灵信仰虽已十分繁盛，其他类型的宗教观念依然有迹可寻。诸如对所谓无人格之力的崇信，即属之。这种无人格之力，爱斯基摩语称为“席拉”（或“希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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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对“席拉”的信仰，即是有关超自然力的一种非人格化、非化身化之观念。据信，一切自然现象以及人类的成败祸福，无不系于这种超自然之力。诸如此类观念称为“灵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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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源出于拉丁文anim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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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斯基摩人用于宗教性仪式的种种面具（科迪亚克岛，北美洲）

亡灵的冥世境遇

爱斯基摩人的冥世观念颇为有趣。试以加拿大境内的爱斯基摩人为例。他们笃信：人死后灵魂仍转生为人，即托生为其后裔，通常为孙辈。因此，在爱斯基摩人的心目中，任一儿童均为其祖父母或已故先祖所凭依。至于确为何者之灵，则由萨满卜知。威·斯特凡松曾对加拿大的爱斯基摩人进行考察。有一种现象使他不胜惊异，亦即：爱斯基摩人从不责骂子女，即使作恶多端，依然好言相劝。经多方查询，他始获知其中奥秘。原来，他们笃信子女均为祖父母或先辈之灵所附，理应崇敬。然而，祖辈之灵寄附于子孙之体，只是当其本身之灵尚未长成之时；一俟其灵长成，祖灵即离去。至于祖灵此后之境况，爱斯基摩人则不遑顾及。

爱斯基摩人的葬式十分单调，大多以特制的“板墓”将遗体浮厝于地面之上。爱·韦耶颇有见地。他认为：其他葬式几无法采用。天寒地冻，开穴而葬绝非易事；燃料奇缺，焚尸又难乎其难。

[image: alt]


爱斯基摩人巫者的护身符；据说，可借以促使女海神塞德娜赐给海豹，并可借以获得男海神托尔恩伽尔索阿克的佑助（象牙雕刻，北极地区）

禁忌

通观爱斯基摩人的宗教生活，仪礼名目之多，不胜枚举。其生活和劳作，尤其是一切同海上渔猎有关的作业，动辄伴之以仪礼。

种种禁忌，异常繁缛。其中大多为针对妇女而发，尤其是某些行之于特殊时刻者，诸如经期或产后。例如，爱斯基摩－玛莱穆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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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这样一种习俗，即姑娘初潮之际须在屋内度40日幽居生活：独居一隅，面壁而处；夜深人静，方可离室。据信，妇女如违此苦痛难熬的戒规，则不仅祸及自身，整个氏族或聚落亦难免遭殃。

另有一点颇值得关注，即陆地狩猎同海上捕猎两者严禁混淆。一些爱斯基摩人群体除出海捕猎外，并在陆地猎取野鹿。两者的猎物和用具须严加区分。例如，海豹肉和鹿肉严禁同日混食，严禁同时置放于屋内；猎鹿时不得穿用猎鲸时之衣物，如此等等。此外，爱斯基摩人诸群体，其禁忌又各有所异。

诸如此类奇异的禁忌，无疑起源于经济形态本身的纷杂。而其种种经济形态，显然同爱斯基摩人诸历史发展阶段相联属。至于禁忌之由来，爱斯基摩人已茫然无所知；然而，对之谨遵恪守，不敢稍怠。

恐惧——宗教的根源

有一位非常聪明的爱斯基摩人，名叫“阿瓦”，是一个萨满。他向在该地考察的克努兹·拉斯穆森道出了爱斯基摩人之所以恪守其古老习俗和禁忌的奥秘。这是一次饶有意味的谈话。他表述了古代猎手那种困惑和畏葸：面对大自然的严酷，愈感自身之软弱无力，唯恐稍有不慎，误犯传统禁忌，触怒那冥冥中之力。

克·拉斯穆森曾向这位萨满询问禁忌之由来以及务须恪守的缘由，阿瓦答道：“要是问你，生活为什么是这样，生活到底是什么样，那你也讲不清。既然是如此，那就理当如此！我们的习俗都是从生活当中来的，又都回到生活当中去。我们什么也讲不清，什么也不愿意想。可是，我告诉你的那些（他曾谈到渔猎的机遇、冻馁以及其他种种厄运），就是我们的回答：我们害怕！

“我们怕天气不好；要向大地和海洋要东西吃，就得同天气斗。我们怕在其寒难耐的冰雪屋里受冻挨饿；我们怕得病——它好像无时无刻不同我们纠缠。我们不是怕死，是怕受折磨。我们怕死人，也怕打猎时打死的动物之灵作祟。我们怕天地之间的一切精灵。

“所以，天长日久，我们的祖先才定下这么多规矩。这是从世世代代的经验和才智中得来的。

“我们不知道，也猜不出原因在哪里。我们遵守这些规矩，是为了平平安安过日子。虽说很多人都会念咒，可我们还是懵懵懂懂，好多东西都不知道。凡是不知道的东西，我们都怕。身边见到的东西，我们怕；传说和故事里讲的东西，我们也怕。我们只好按着老规矩办，只好遵守我们的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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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笃信者颇为典型的心理状态。他们不愿思考，不愿探究；至于对传统习俗，则从不敢擅自稍加违悖。其原因无非是慑服于超自然的惩罚，最终慑服于饥饿、厄难、死亡。

总之，爱斯基摩人的宗教心理主要表现为：对种种超自然力的畏惧、慑服和取悦。超自然界之对于人，可说是无所不在。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一切——动物、渔猎用具以及人本身，无不处于超自然力的左右之下。

而据爱斯基摩人所信，自然界与超自然界形同一体，两者相并而存；人则处于种种神秘之力的制驭下。一旦违迕塔布，其惩罚并非远在来世，而是近在此生。对于彼岸之冥世，爱斯基摩人则漠然置之。宗教与他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其习俗饱受宗教之熏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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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第安人的古老岩画，与宗教信仰相关联（加利福尼亚南部，北美洲）

加利福尼亚印第安人的宗教

加利福尼亚地区的印第安人，为另一种族集群。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处于隔绝状态，亦属北美洲最不开化者之列。这一集群之部落十分驳杂，分属若干不同的语族（诸如霍科、佩努蒂、阿尔衮琴、阿塔帕斯克、肖肖尼等语族）。分布于加利福尼亚北部者为：尤罗克人、卡罗克人、沙斯塔人等；分布于中部者为：温顿人、迈杜人、米沃克人、约库特人、波莫人等；分布于南部者为：肖肖尼人、丘玛什人、尤玛人。

加利福尼亚地区的印第安人不事农耕，主要以采集野生植物及其果实（特别是槲实）、捕鱼和狩猎为生，所谓半游徙生活居主导地位。

始于19世纪中叶，加利福尼亚的印第安人成为在西部地区实行惨无人道的殖民化之牺牲品。他们大多惨遭杀戮；往日的习俗和信仰亦为人们所遗忘，只见诸早期考察者的记述以及老年人的回忆。学术界有关加利福尼亚印第安人固有文化的最翔实记载，见诸阿尔弗雷德·克罗伯的《加利福尼亚印第安人手册》（华盛顿1925年版）。

萨满教

加利福尼亚地区的印第安人，以信奉萨满教著称，而各个部落的景况又不尽相同：北部诸部落以女萨满行术为主；其他部落，则男、女萨满皆行其术。

萨满的主要职司为祛病。就祛病的方式而论，大多数部落的萨满（最南部诸部落之萨满不在此列）可分为两类：一部分萨满“法力较弱”，只可从事诊断，确定病因，却无力祛除；另一部分萨满“法力较强”，不仅可查明病因，而且可祛病禳厄。

据他们看来，所谓疾病乃是某物侵入人体所致。阿·克罗伯将此物的当地名称译为英语的pain，意即“痛”。据信，须将这种“痛”自人体排除，患者便可安然无恙。

加利福尼亚地区的印第安人笃信：这种所谓的“痛”可使人成为萨满；倘若某人能加以制驭并使之为己所用，便可如愿以偿。由此可见，这一地区有关致病精灵以及萨满之庇护精灵的纯万物有灵观念，尚欠隆盛。而诸如此类观念，唯有繁盛形态的萨满教始具备。诚然，据这位克罗伯之记述，人们崇信一种精灵，并信其似可拘招萨满供其役使。然而，这种精灵似乎并未脱离物质范畴。据推测，考察者们或许因用词有误，将表示病因的“痛”译为“精灵”，以致以讹传讹。

由此可见，加利福尼亚地区的印第安人所信奉的萨满教，尚处于其发展的最早期阶段。一般萨满教所特有的完备的精灵说，则无迹可寻。萨满教同巫医术相差无几，而巫医术仍未摆脱一种特殊的成病说，并以排除物质病原之法祛病除厄。这一地区的萨满教，尚未衍化为繁盛的萨满教所特有的种种形态。

加利福尼亚地区的印第安人，特别是中部诸部落，有一种巫医借助于草药祛治疾病，用药时并须伴之以符箓和咒语。

成年仪式

加利福尼亚地区的印第安人另一特有的宗教形态，与成年仪式紧密相关。而加利福尼亚人的成年仪式，其体制繁复异常，诸部落集群又各有所异。

“北部—中部”（克罗伯语）诸部落，如温顿人、迈杜人、米沃克人、尤基人等，有崇拜库克苏之风。所谓“库克苏”（意即“大头”），乃是迈杜人和波莫人所奉之神幻形象。每逢举行仪式，参与者则穿戴服饰和面具，扮演之。仪式行于冬季，其场所为一特设圆形巨屋。参与者全系男性，而且仅限于已领受加入仪式（成年仪式）者。由此可见，库克苏崇拜似为加入仪式的第2阶段。上述这种崇拜，可视之为男性会社的雏形。

与诸如此类仪礼紧密相关的神幻人物，各部落亦不尽相同。一些部落崇信库克苏，奉之为亘古第一人（如迈杜人）。另一些部落崇信卡蒂特（鹰），视之为这种仪典的制定者。尤基部落则崇信泰科摩尔，奉之为创世者和造物主。

加利福尼亚南部，盛行另一种十分独特的加入仪式（成年仪式）。全部仪礼的主体，是饮用“托洛阿切”（西班牙语toloache）。这种饮料可使人酩酊大醉，系用本地一种草酿成。所谓“托洛阿切”，每人一生只可饮用一次。饮后，酒性发作，醉者神志昏迷；朦胧中所见之映现者，便是其终生敬奉之对象。继而，该少年须经历加入仪式，严守30日斋戒，接受种种肉体的考验和磨砺，与澳大利亚人的加入仪式颇为相似。仪式行将结束，须将该少年置于蚁穴之上，任凭群蚁叮咬；折磨良久，始可用一束荨麻拂去。仪式至此告终，新领受此仪式者的象征性禁食之带，亦可释去。凡此种种，均为古老的加入仪式之遗存。而诸如此类遗存，又因幻象说的成分浑融其中而更加繁复。所谓“幻象说”，为北美洲印第安人所特有，亦即：举行加入仪式之际，千方百计为领受仪式者招致幻象。

神话

加利福尼亚地区之印第安人的神话，十分匮乏。而创世神话和文化英雄神话，仍有流传。造物主、创世者或文化英雄，其形象颇为驳杂：或为人体，或取兽形，如郊狼、银狐。

冥事崇拜

见诸这一地区的冥世观念，同样极不繁盛。加利福尼亚人的葬式，已知有两种：火葬和土圹葬。阿·克罗伯对此曾有所探考，发现这两种葬式的盛行与其他文化现象的配置毫无契合之处。据考古资料看来，此俗并非经久不易。有些地区，19世纪盛行火葬，而往昔曾盛行土圹葬。由此可见，此间的葬式交互错杂。其由来尚待探考。

2．印第安人基本群体的宗教

北美洲印第安人的基本群体——东部诸部落（易洛魁人、阿尔衮琴人、穆斯科吉人）、草原诸部落（苏人部落集群等）、加拿大林区诸部落等，在殖民化前即已臻于较高文化发展水平。上述诸部落，特别是东部地区诸部落，从事农耕，兼事狩猎，大多转入定居，并已知制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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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瓦霍人的沙画，似描绘人之劳作与日出、日落相关联（北美洲）

其中大多数部落，依然是母系氏族体制居主导地位；有些地区，已开始向父系氏族体制过渡。而草原诸部落，则向区域性游徙集群过渡。

时至今日，大多数印第安人部落的固有文化已荡然无存。而部落本身，历经殖民者长达4世纪之久的洗劫，也已所剩无几；幸存者结为不大的集群，大部被逐出家园，被迫迁至所谓的“保留地”。然而，有些地方，往昔的信仰依然留存于老人们的记忆中。

至于北美洲印第安人的宗教信仰和仪俗，有关资料十分丰富：既有17至18世纪早期旅行家、神甫和传教士的记述，又有19世纪下半期和20世纪民族志学家的系统考察。

晚近的著述中，以路易斯·亨利·摩尔根以及弗兰兹·博阿斯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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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民族志学家亚历山大·戈登韦泽、罗伯特·洛伊、保罗·拉丁、阿尔弗雷德·克罗伯、约翰·斯旺顿、莱斯利·怀特等的著作尤为引人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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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密斯研究所（始于1879年）所属美洲人种学研究部所公布的文献资料，对北美洲印第安人及其文化有极为翔实的记述。

氏族崇拜的若干形态

母系氏族制是北美洲大多数部落社会结构的基础，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于宗教。在介绍易洛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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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其他部落的氏族制时，路·摩尔根对此曾有所论述，但稍嫌拘谨。他写道：“未必可以说，哪一个印第安人部落有其独特的宗教仪式；而他们的宗教崇拜却与氏族有着或多或少的直接关联。只有在氏族中，一些宗教观念始得以自然而然地萌生，一些崇拜形态始得以确立。然而，这些宗教观念和崇拜形态并不囿于某一氏族，为它所特有，而迅即扩延至整个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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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见，摩尔根并未在易洛魁人及其他部落发现氏族崇拜所特有的种种形态。然而，据他所述，此间存在一种特殊的体制，即“信仰传承者”——祭司的体制。诸如此类人员，无非是氏族中的头面人物罢了。凭借遴选，每一氏族均拥有一批这样的“信仰传承者”。这些人员共同组成全部落的仪礼主持者集团。

依据较晚期考察所得，可以断言：氏族崇拜的某些形态，确已见诸北美洲印第安人部落。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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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群的一些部落，如奥马哈人等，有笃信尼基之风。所谓“尼基”，即世代相传的氏族佑护者，间或带有图腾崇拜的属性。有些地区并盛行将某些物件奉为氏族圣物之俗。这便是所谓的“灵物”，诸如一束羽毛、一只烟斗、一个储存“法物”之袋等等。阿尔衮琴人
〔119〕

 诸部落并有信玛尼图之风。所谓“玛尼图”，被视为某种超自然的存在或力，似可作为个人的佑护精灵。据一些美国民族志学家考察，亦有所谓氏族玛尼图之说。据信，这种玛尼图系由母亲或父亲传与子女，是为氏族的佑护者。

述及美洲印第安人的种种氏族崇拜形态，有一点须强调指出：几乎任何一个氏族的崇拜，均不可视为对祖先的崇拜（女祖或男祖皆然）。印第安人无祖先崇拜之论断，屡见于考察者们的著述。
〔120〕

 而普埃布洛人及中美洲其他部族，其景况则迥然不同，可视之为例外。下文将予以介绍。

图腾崇拜的遗存

见诸美国境内许多部落的图腾崇拜遗存，与氏族崇拜的种种成分浑然交织。例如，各种图腾徽记和家族图腾标识，可见于人们的衣着和居所。在美洲，古典形态的图腾崇拜已不复存在；这种形态为社会发展较早阶段所特有。只是在为数不多的部落，始保留有敬拜某些同一定氏族相联属的动物之风；而这种形态，也已在其宗教中退居次要地位。诸如此类图腾崇拜，可见于美国东部及东南部诸部落，即易洛魁人、切罗基人以及墨西哥湾地区的部落集群；由此西行，则无图腾崇拜的踪迹。保留完好的图腾崇拜体系，只见于西北沿海诸部落。就南美洲而论，除博罗罗人外，较为繁盛的图腾崇拜可见于圭亚那的阿罗瓦克人和哥伦比亚一个不大的部落，即瓜希罗人。至于其他部落的状况，所知极少。

而南美洲地区，则盛行“变化”之说；这种宗教信仰形态，可视为图腾崇拜之遗迹，但已同氏族体制毫无关联。所谓“变化”之说，即是笃信：萨满可随心所欲地变化为美洲豹、美洲狮或任何动物；萨满死后，其灵魂即转化为上述动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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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上的图案，似为神圣动物，与图腾崇拜相关联（印第安人，北美洲）

文化英雄

北美洲诸部落古老图腾崇拜的遗迹，可见于有关动物形体之文化英雄的神话。北美洲东部和东南部诸部落，被视为文化英雄者，甚至有时被视为造物主者，为兔。落基山地区和中部高原诸部落，被视为文化英雄者为郊狼；在西北沿海地区诸部落，则为渡乌。
〔121〕

 通观上述诸地区，特别是后者，文化英雄显然是古老的胞族图腾。就渡乌而论，此说更是毋庸置疑——渡乌即是西北诸部落的两胞族图腾之一。

据某些部落之说，行使文化英雄职能者并非动物，而是与人同形同性的精灵，特别是孪生兄弟。例如，易洛魁人中即流传有诸如此类神话。据说，两兄弟针锋相对，各行其是：一个崇尚善良、光明，人和一切有益者均为其所造；一个专司邪恶、寒冷，一切危害于人者（如毒蛇猛兽、春寒秋冻、严冬的酷寒），无不出自他之手。这便是所谓“孪生兄弟神话”颇为典型的变异。在世界其他地区诸民族中，孪生兄弟神话亦广为流传。

部落崇拜形态

美洲印第安人中最盛行的崇拜形态，并非氏族崇拜，而是部落崇拜。路·摩尔根即已指出：此间的氏族崇拜已演化为较为广泛的形态，即由氏族过渡到部落范畴。

路·摩尔根在论述北美洲印第安人诸部落时强调指出：部落不仅是社会单位，而且是祭祀单位。弗·恩格斯认为：共同的宗教观念（神话）和崇拜仪式，是印第安人部落的特征之一。
〔122〕



由此可见，北美洲印第安人的部落是其宗教生活的主要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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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人之太阳舞（印第安人，北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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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第安人以牡鹿向太阳献祭；在大平原和南部印第安人中，巨柱被视为太阳崇拜中的表征（北美洲）

对太阳及其他自然力的崇拜

这种部落崇拜的内涵，则是对种种自然力和自然元素的敬奉（路·摩尔根，继之弗·恩格斯，对此均有论述）。在许多部落，特别是草原诸部落，最受崇敬者莫过于太阳。苏人集群诸部落，一年一度的新年佳节即定于仲夏。庆典隆重异常，其主旨为敬拜太阳，并有“太阳舞”之称。种种主要仪礼，均行于此时。节期历时数日，邻近部落成员亦应邀莅临。一座座帐篷（称为“蒂皮”），排列成庞大的环形；中央设一祭坛，“太阳柱”竖立其侧。仪式的主体，乃是一种类似自悬的肆狂之举，亦即：以皮索穿筋，悬空垂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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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有“太阳舞”场面的山羊皮（北美洲）

所谓“太阳舞”，为部落共同的宗教仪式，在美国境内印第安人诸部落的社会生活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已成为制定历法的依据。印第安人的历法（口头相传，或绘制于野牛皮上），其年度均视太阳节庆典的某种异象或恰逢其时的事态而定。凡此种种，即被视为年度更始的标志。

同这种仪式紧密相关者，尚有某些所谓圣物。此类圣物通常存奉于一定处所；每逢盛大的太阳节日，则用于种种仪典。

备受印第安人敬奉者，尚有其他自然现象：月、风、水、水下世界等等。较为繁盛的人格化和化身化，此间尚不多见。人们所敬拜的只是自然现象、自然力本身，并非其主宰，亦非其神灵。然而，某种似与诸如此类自然力相应的万物有灵观念，已可见于一些部落。

四大元素崇拜

所谓自然崇拜，包括对土、火、水、风四大元素的崇拜。每一元素均有其化身。在草原诸部落，这种崇拜之风尤盛。

据达科他人
〔123〕

 看来，地的化身为通坎。火、雷电（有些地方笃信其化身为雷鸟），各有其相应的精灵，统称“瓦基尼延”，即一组超自然存在。据信，所谓风，即东、西、南、北4种风，以另一组精灵为化身，称为“塔库什坎什坎”。被称为“温克特希”的一组精灵，则是水、水下世界和地下世界的化身。

四大元素各与一定方位和色调相联属。例如，达科他人笃信：通坎（土）与北和蓝色相联属；瓦基尼延（火）——与东和红色；塔库什坎什坎（“风师”）——与南和黑色；温克特希（水）——与西和黄色。
〔124〕



如在地上划出4个方位，则成一“十”字形。因此，“十”字形在印第安人的仪礼中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其4端即与四大元素相联属。纳瓦霍人
〔125〕

 信之尤甚。在举行仪式的场地，他们以彩沙绘制“沙画”。而“十”字形则成为其主体，“十”字形4端各绘四大元素的化身，即人体模拟像，均面向同一方向，于是成一“卐”形。

据大多数美国境内印第安人部落所信，“4”这一数字具有神圣意义：敬拜之元素，其数为“4”；敬拜之方位，其数亦为“4”；如此等等。在苏人诸部落，氏族按4个方位结集。每逢举行一定的仪式，诸部落则齐聚于一圆周内，选定方位，置身于4区。

灵力说

北美洲许多印第安人部落关于超自然界的观念，可归结为对某种非人格之力的崇信。相传，这种非人格之力无所不在，充斥寰宇；而人类只有置身于其襄助下，始可有所作为。易洛魁人将这种力称为“奥伦达”；苏人诸部落称之为“瓦坎”、“瓦坎达”；阿尔衮琴人称之为“玛尼图”。对苏人诸部落的这一信仰，传教士詹·多尔西作了精辟的描述。对易洛魁人的这一信仰，易洛魁人学者约翰·休伊特有详尽记述
〔126〕

 。据印第安人看来，任何人如欲获得机运，或狩猎得手，或搏斗获胜，皆须仰赖这种隐秘之力。诸如此类观念颇似太平洋岛屿诸族对“玛纳”的崇信。

17世纪以来，一些耶稣会传教士即在北美洲一带从事活动。他们企图赋予这种非人格之力以人格化，使其被奉为大神（吉特契－玛尼图等），亦即至高神。这一大神形象已纳入广为人们所知的文艺作品：费尼莫尔·库珀的长篇小说、亨·沃·朗费罗的《海华沙之歌》。
〔127〕

 然而，海华沙这一形象却与印第安人的固有信仰格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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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洲纳瓦霍人之仪式沙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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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第安人传说中英雄人物海华沙（古老绘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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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皮人的“蛇舞”（北美洲）

仪式舞

通观印第安人所奉行之崇拜的种种形态，最典型者莫过于宗教舞。路·亨·摩尔根指出：“美国土著居民的舞蹈，是一种崇拜形态，也是各种宗教庆典期间所行之仪礼的一部分。世界上任何一个地区，其野蛮人的舞蹈均未获得如此别具一格的发展。每一部落都有10至30种舞蹈；每一种舞蹈都有其特定的名称、特定的歌谣……”如此等等。
〔128〕



每一部落均有各自的舞蹈；而这些舞蹈，无不具有宗教的、崇拜的意义。

综观美洲印第安人的种种宗教仪式，除仪式舞外，使用麻醉品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例如，“吸用烟草”是不折不扣的崇拜性活动，烟草本身则被奉为敬拜对象。

所谓“祝祷”，在印第安人的宗教中亦有巨大的作用。他们的所谓“祝祷”，已非“祷告”，而是施之于四大元素以及其他超自然力的“吁求”。

献祭与自虐

至于名副其实的献祭，几未见诸北美洲和南美洲印第安人的仪俗。于是，一些考察者遂断言：印第安人贫困已极，无力以贵重物品献祭。他们之所献，无非是些微物件、烟草、布缕等等。

正因为如此，献祭通常代之以自虐。自虐之风极盛，人们视之为以身献祭于神灵。肆狂已极之自虐，时有所见，并被视为取悦精灵的仪式。另有一种习俗，虽较为罕见，但绝非妄言。北美洲印第安人为祀奉四大元素以及种种自然现象（日、风、星辰等等），不仅献物，而且行人祭。

农事崇拜

所谓人祭与农事崇拜紧密相关。人们希图诉诸人祭，求得物产丰饶。据我们所知，北美洲印第安人的波尼部落
〔129〕

 ，即以少女献祭。据民间传说，少女之遗体加以脔割，瘗埋于田中，血浆则洒布于禾苗之上。印第安人笃信：献祭与神灵者之血，可保谷物丰稔。

曼丹人
〔130〕

 （北美洲）有敬拜月宫女神之风。此神又称为“长生婆婆”。人们奉之为农业、玉米的佑护者。每逢玉米种植季节，便举行宗教仪式，以祀此神。全村老妪聚集一处，扮演此神婆。众人将玉米秧苗奉与诸老妪栽种；似乎既经老妪之手，秧苗随即神圣化。秋季到来之时，为祀此神，则举行另一种宗教仪式，借以拘招野牛。由此可见，这位“老婆婆”既是农业的，又是狩猎的佑护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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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丹人的“野牛舞”（北美洲）

狩猎崇拜

许多宗教—法术仪式，与狩猎，特别是与猎取野牛紧密相关。艺术家和民族志学家乔治·卡特林，对曼丹人旨在拘招牛群的“野牛舞”有所记述。他并描述了苏人举行熊舞的情景。每逢初降瑞雪，奇佩瓦人
〔131〕

 则举行“滑雪舞”，以祈求冬猎所获丰盈。
〔132〕



征战仪式与习俗

除上述具有经济意向的仪式外，与征战有关的仪式也在美国境内印第安人的宗教信仰中居于重要地位。一些部落并有特定的祭司，即巫师，主持征战仪式。每一男性青年，须经特殊的加入仪式，并从所谓“瓦坎”那里获取武器，始可成为武士。据信，瓦坎似乎拥有某种法力，可使武器神化，因而使之具有更强大的威力。

头皮猎

综观种种征战仪俗，最著者莫过于猎取带发头皮（即所谓“头皮猎”）。有些人持迂腐之见，断言美洲所有印第安人皆有此俗。据德国学者格·弗里德里齐考察，实则大谬不然。
〔133〕

 这种惨绝人寰的习俗，始而仅见诸易洛魁人和切罗基人
〔134〕

 中为数不多的部落以及北美洲的东南部。此俗之蔓延于北美洲大陆全境，乃是欧洲人推行殖民化所致。法国人与英国人互为仇雠。公元18世纪，特别是七年战争期间，他们并挑唆印第安人诸部落相互仇杀；为使部落间之争斗变本加厉，竟悬赏获取带发头皮（Scalp bounties）。于是，大草原、西部、西北部诸部落亦竞相效仿。而这些部落以往从不知此陋俗。猎取头皮之俗，一度与宗教观念相联属。武士希图获取被杀对手之头皮，意在攫取其灵魂，供自身之灵魂在冥世役使；抑或使被杀者之灵魂不得安生，终年游荡于天地之间。

信仰之个体化；对个人佑护精灵的崇拜

上述种种形态的仪礼和信仰，均属全部落性。而对北美洲印第安人说来，宗教信仰的个体化同样颇为典型。部落的每一成员，无不与超自然界有着个人关联。人人皆有其个人佑护精灵。诸如此类精灵，无非是得之于加入仪式过程中所获之幻象。为了求得幻象，少年须经种种磨难（长期斋戒、离群索居、浴以蒸汽等），尚须借助于麻醉剂，且自始至终须全神凝聚于一点，不得旁骛；历时既久，终致如痴如狂——或于梦境，或于精神亢奋中，始可偶有所得，遂将所见之动物或某种物体视为百般求索之幻象。此后，该所见者也就成为该人终生之佑护精灵。

不仅如此，印第安人对幻象笃信之深，似为世界上任何其他民族所闻所未闻。早在17世纪，耶稣会传教士勒然对印第安人的此俗便有所记载：“他们笃信梦幻，简直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

对他们说来，梦幻即是律法和天经地义之规诫，违者形同犯罪……在这些可怜者的心目中，梦幻无异于神谕之晓示。他们百般求之，并俯首听命。梦幻又无异于先知之预言，可晓以未来之休咎……为了求得梦幻，任何代价均在所不惜。”
〔135〕

 从事印第安人考察的现代学者伊·利普斯，将在印第安人中广为传布的这种对梦幻的笃信称为“梦幻现实主义”（Dreamrealism）。

萨满教

与北美洲印第安人的个人佑护精灵崇拜以及对幻象之笃信紧密相关者，为萨满教。印第安人中的萨满，大多为获得非同凡响的幻象和个人佑护精灵者。而萨满所负之职司以及法力之强弱，同样与其紧密相关。

各部落萨满所负职司虽各有所异，美洲固有居民的萨满教却颇多共同之处。

就大多数北美洲印第安人部落说来，其特点在于：萨满教与对动物之超自然属性的笃信息息相关。熊萨满以熊为个人佑护精灵。而熊，特别是灰熊，通常被视为萨满法力之源。因此，颇多萨满以熊皮为衣。

北美洲各地区萨满的主要职司，均为祛病。萨满或单独行术，或结为帮会。奥吉布韦人
〔136〕

 的萨满分为两类：一类称为“瓦毕诺”，单独行术；另一类称为“米德”，结为独特的、专事仪礼的会社，称为“米德维温”（美国人将其转译为“大医疗会团”或“大萨满会社”）。该会社成员共同举行公众的、宗教性的仪礼。米纳博若被奉为会社的创始者和佑护者。这一神幻形象，即大兔神，被视为文化英雄和造物主，似亦被视为创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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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林基特人的萨满及“襄助精灵”（阿拉斯加，北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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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帕霍人的圣物（印第安人，北美洲）

秘密会社

秘密会社遍及北美洲各地。其社会作用较为朦胧（譬如，较之美拉尼西亚）。显而易见，它们通常负有维系部落传统的保守作用。综观诸如此类传统，属宗教范畴者有时则显然居于首要地位。

印第安人的秘密会社，种类繁多。就某些部落而言，所谓“秘密会社”，无非是萨满的帮会。有些部落，如苏人和某些阿尔衮琴人部落，秘密会社则是同龄人结成的社团。诸如此类年龄社团，曼丹人部落有6个，渡乌氏部落有8个，黑足人部落
〔137〕

 有12个。男子会社依年龄组成。由此可见，诸如此类会社溯源于古老的成年仪式。这种会社似亦为美洲男子会社的最原始类型。有些地区，除年龄外，尚须取决于其他因素。试以奥马哈人
〔138〕

 为例。他们有一种社团，称为“普格图恩”，其成员均为首领；另有一种社团，称为“海图斯卡”，惟有出类拔萃的武士始可涉足。分布于大草原和美洲其他地区的诸部落，其秘密会社则由获同一幻象者结成，因而又与个人佑护精灵的崇拜紧密相关。例如，所得幻象为熊者，结为一社团；所得幻象为海狸者，则结为另一社团，如此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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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洛魁人不乏颇为有趣的会社。路·摩尔根对其中的“幻面”会社有所记述。易洛魁人崇信一种精灵，名曰“幻面”。据信，所谓“幻面”，乃是一种形态怪异的恶灵：无躯体，惟有面孔，而且奇丑无比，通常隐而不见。“幻面”游荡于天地间，专事降病致厄。为祛病禳灾，则须求助于一种独特的宗教性团体，即“幻面”会社。这种团体堪称名副其实的秘密会社：何人为其成员，从不泄露与人。其参加者均为男子，而首领却是妇女。为人们所知者惟有女首领一人，其他成员均秘而不宣。欲求“幻面”会社祛病却疾，须乞怜于女头人；女头人则遣一成员戴面具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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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大风面具”，用于假面社团的仪式；这一形象似为医者（北美洲）

祛病与洁净仪式

萨满祛病之道，与民间医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然而，某些祛病之法却源出于理性，只不过赋之以仪礼性罢了。见诸仪礼的洁净之法，即洁净（除秽）法术，极为盛行。据印第安人看来，祛病、禳厄以及任何重大举措之肇始，均须伴以洁净仪礼。诸如此类所谓“洁净”，均赋之以宗教仪礼性，尽管作为其基原的种种举措显然属理性。

美洲印第安人的宗教仪礼性“洁净”，主要有3种方式；每种方式又各有其流布地域。加拿大和美国境内诸部落，蒸汽浴几为绝无仅有的洁净方式。这种蒸汽浴行于一狭小之屋。屋内置放灼热卵石，以水浇之，遂蒸汽弥漫，待洁者则或坐或卧于其中。这一疗法的原理纯属物理范畴，却赋之以仪礼性的超自然功能。北起中美洲——墨西哥、尤卡坦等地区，南至秘鲁，印第安人诸部落盛行放血之法。而南美洲、西印度群岛以及墨西哥湾地区诸部落，则盛行催吐法。此法同样不乏理性的因素。然而，上述地区的催吐法亦被赋予典制性、仪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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冥事崇拜与信仰

美洲印第安人的葬式，种类繁多。土圹葬、风葬、制成木乃伊、火葬等，无不具备。与诸如此类葬式紧密相关者，则是形形色色的冥世观念。有些地区（如西北沿海地带），以信所谓“转世”之说著称。然而，居主导地位的则是这样的观念：人死后仍续存于冥世，并一如生前；如此人生前为出众的武士和猎手，死后仍将福远绵长，依旧从事狩猎；反之，如系违迕部落习俗者、懦夫、低劣的猎者、失去头皮或屈辱而亡者，在彼世亦难逃厄运。

诸如此类冥世观念虽彰明较著，在北美洲印第安人中却并无异乎寻常的作用。他们的宗教信仰并非趋重于来世，而是属意于今生。其仪礼之意旨，则是求得生前万事亨通。

西北沿海地带诸部落的宗教

北美洲西北沿海地带诸部落，其宗教信仰则稍有所异。分布于此间者，为分属不同语族的一些部落（特林基特人、海达人、齐姆什安人、努特卡人、夸扣特尔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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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经济和文化状貌大体相同，均以较发达的捕鱼业和定居生活为其经济和文化的基础。这些部落的社会制度，保留有种种颇为古老的特征（如两外婚母系胞族之划分，等等）。而与之纷然杂陈者，又有种种较晚近的社会形态（已出现奴隶制；自由人中不同社会等级之划分——已出现所谓首领、显贵者和一般社员）。这些部落的交换已十分发达，其成员财富相差极为悬殊。

其社会制度之独特和驳杂，同样反映于宗教。由于古老的母系氏族制依然有迹可寻，这一地区图腾崇拜的遗存，较之美洲任何其他地区，尤为彰明较著。两胞族各奉有其图腾物种：渡乌与狼（或渡乌与鹰）。有关诸如此类图腾动物，特别是渡乌，颇多神话流传于世。相传，渡乌氏（特林基特人称之为“埃尔”或“耶尔”、“耶尔赫”），是乾坤整顿者和文化英雄（文化创始者）。关于渡乌氏与狼氏（即“恶”）之争衡，亦不乏神话流传。胞族分为图腾氏族。关于诸如此类氏族之源出于图腾，亦有种种传说流布于世。另有一些神话，则是讲述妇女与动物同居的故事。这显然是图腾崇拜之遗存。每一氏族各有其徽记，置于物体和房屋上以及墓地中，亦有将族徽描绘或黥刺于皮肤之上者。以木料雕制的高大图腾柱（有些竟高达20米），尤为引人注目。图腾柱矗立于屋前或墓地，柱上雕刻人和动物的模拟像——即是氏族的列祖列宗；顶端为始祖，即族徽。诸如此类图腾柱，有些地区迄今仍有制作。凯奇坎（南阿拉斯加）附近有一些“图腾场”，共储存图腾柱近200座，系收集于已废弃的特林基特人聚落和古老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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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第安人的图腾柱，移自温哥华岛（北美洲西北部）

北美洲西北部，一种世代相传的萨满教颇为繁盛，并与对佑护精灵、萨满之襄助精灵以及致病之恶灵的笃信紧密相关。综观萨满教的种种信仰，水獭有着特殊的作用；欲成为萨满，务须捕杀一只水獭，其舌则奉为不可多得的圣物。在宗教信仰和神话中，水獭均居于不可忽视的地位——特林基特人地区尤甚。这种动物被尊奉为“塔布”，一般猎人不得捕杀。这一所谓禁忌，似为图腾崇拜之遗存。

西北部印第安人的渔猎禁忌和仪礼，名目綦多，均与对渔猎佑护精灵的笃信紧密相关。然而，这一地区诸部落的个人佑护精灵崇拜，较之美洲其他地区诸部落则大为逊色；某些地方，如海达人所在地区，则无迹可寻。

西北沿海地带的印第安人，其秘密会社带有氏族划分和社会分化的痕迹。每一会社各有其佑护精灵，且往往取兽形。会社成员（主要为首领和显贵者），对未加入者拥有种种特权。夸扣特尔人地区，秘密会社盛极一时。每逢冬季来临，会社通常举行种种仪典和演现。届时，氏族之分似已不复存在，而代之以秘密会社。

印第安人宗教概貌

综观大多数北美洲印第安人部落的宗教，均以超自然范畴的观念为特征。据信，所谓超自然范畴与每一个体息息相关，但已与物质范畴截然分离。人们宗教活动的主旨，在于乞求超自然之力“垂怜”（美国民族志学家语）。诸如祈祷、斋戒以及种种自虐的举措，无一不是为了博取超自然之力的侧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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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第安人的图腾柱

北美洲诸民族宗教之总的精义，仍极富民主性。这是根深蒂固的氏族—部落生活体制居统治地位所致。每一集团的任何社会特权，尚未赋之以宗教的灵光（西北沿海地带诸部落，似不属此列）。然而，公社—氏族制度已渐解体。这在宗教领域必然留下印记：一种独特的宗教个体化，即对个人佑护精灵的崇拜，应运而生。祈求诸如此类精灵之佑助，纯属一己之私事，而且出于心甘情愿，尽管这种举措尚未脱离部落崇拜范畴。所谓“幻象信仰”（神秘主义的雏形）以及对梦幻的崇信，即源出于此。萨满教以及秘密会社体系，亦与个人佑护精灵崇拜不无一定关联。

综观印第安人的信仰，超自然者意象之人格化较为逊色；有关种种无人格之力（“奥伦达”、“瓦坎达”、“玛尼图”）的观念，则居于主导地位。神祇和精灵之与人同形同性，即拟人化，几未见诸印第安人地区。正因为如此，神祇和精灵的造像，在此间亦几乎闻所未闻（雕塑、绘制，两者无不如此）。

圣地、庙宇，特别是历时长久者，迄未发现。定期的祭典，行之于临时设置的祭舍和祭棚。尚无固定的祭司人员，其职司由萨满和巫医行之。这一行当之从事与否，并非系于既定的章规，而是出于自愿。所谓首领崇拜，则无迹可寻（与大洋洲和非洲诸民族的景况迥然不同）。这同样是印第安人整个生活体制所特有的民主性之反映。首领之拥有祭仪特权，只见诸西北沿海地带诸部落。

征战法术颇为繁盛。致厄法术（即“厌胜”、“厌蛊”）却趋于衰微；而在较为早期的历史发展阶段，致厄法术则居于至关重要的地位。

对列祖列宗的崇拜，未见于氏族崇拜范畴。种种冥世观念业已有之，而冥世报应（天堂、地狱）观念尚属阙如。所谓“来世”，视为今生之延续。

普埃布洛人诸部落的宗教

被称为“普埃布洛人”
〔144〕

 的印第安人，是一个不大的部落集群。较之印第安人其他部落，他们则处于较高的历史发展阶段。普埃布洛人诸部落，现仍居于美国的亚利桑那州和新墨西哥州。他们始终结为大型村落“普埃布洛”（Pueblo），房屋以土坯建成；从事农业，有完善的人工灌溉系统；手工艺极为发达，已有纺织，并已知彩色制陶，如此等等。其社会生活体制的基础，为聚集的、紧密的氏族公社；母系氏族已渐向父系氏族过渡，宗法关系渐趋成熟。凡此种种，又因男子秘密会社之存在而有增无已。普埃布洛人与北美洲其他印第安人部落毫无二致，其秘密社团同样颇为繁盛。然而，普埃布洛人的秘密社团则奠基于氏族体制之上。社团成员只能是来自既定克兰者。例如，“羚羊”社团成员只能来自“羚羊”克兰。普埃布洛人诸社团中，以“羚羊”和“蛇”两社团影响最大。总之，蛇在普埃布洛人的神话和仪礼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普埃布洛人不同于美洲其他印第安人部落。他们处于较高的社会发展水平，因而奉行一种颇为典型的、对“卡契纳”
〔145〕

 的崇拜。先辈之灵被奉为各个克兰以及全部族的佑护者。普埃布洛人的仪俗，颇似其他民族；此间盛行所谓“舞仪”，种种面具舞尤甚。仪式的主旨在于：祈求年丰岁熟以及求雨、祛病。

*　　*　　*

总的说来，北美洲印第安人的宗教信仰和仪礼，大都已成过去。美国境内的印第安人被殖民者逐离家园，禁锢于保留地，其文化濒于灭绝。时至今日，往昔的宗教仪礼和信仰，只余残迹依稀可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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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契纳之木雕像——普埃布洛人用于宗教性仪式的法物（北美洲）

殖民主义与“救世”运动

美国殖民者横行无忌，迫使其境内的印第安人背井离乡，备受蹂躏。印第安人忍无可忍，亦时而有所反抗。他们的反抗，虽则尚属分散，但毕竟不失为一种尝试。迨至19世纪，诸如此类尝试则酿成独树一帜的宗教改革运动。

早在19世纪初期，美国境内的印第安人诸部落，已有所谓改良宗教之宣道者的行迹。他们或伪托部族佑护神，或以新教先知自诩。

19世纪初，即有先知滕斯克瓦塔瓦从事布道。他自称为米纳博若之化身。同时从事布道者，尚有卡纳库克——基卡普部落
〔146〕

 的先知。19世纪中叶，俄勒冈和不列颠哥伦比亚地区诸部落，则有先知斯莫哈拉从事布道。此人曾受基督教影响，并致力于另创新教。

诸如此类尝试的实质在于：复兴印第安人的旧有仪俗，并以袭自基督教或其他宗教的某些观念增益之。上述先知所布教说之精髓，即是所谓“救世主”观念。他们宣扬“救世主”降临，可拯救印第安人于异族桎梏之下。而这一观念，又往往辅之以袭自基督教的复活说。

声势最大的一次“救世”运动，发生于1889～1892年间。这便是所谓的“精灵舞”运动。其倡始者为先知沃沃卡；他来自加利福尼亚地区印第安人的派尤特部落
〔147〕

 。这次运动规模之大，为历次所望尘莫及。民族志学家詹·穆尼对此有翔实探考。

早在19世纪中叶，即“淘金热”风靡一时之际，殖民者对加利福尼亚的印第安人已是虎视眈眈。施之于加利福尼亚地区印第安人的骇人听闻的迫害，接踵而至。于是，所谓“救世”运动应运而生。1869～1873年间，这一运动竟扩及加利福尼亚北部诸部落。然而，该运动注定要失败，最终遭残酷镇压。迨至19世纪80年代，又有沃沃卡从事布道。
〔148〕

 在加利福尼亚的印第安人中，沃沃卡未能如愿以偿。他们已备受挫折，无意重整旗鼓。而沃沃卡所掀起的运动，却延及其他部落，几遍布美国境内印第安人所分布的各个地区（更确切地说，印第安人所聚居的保留地）。

沃沃卡所传布之教说，与以往诸先知略有差异；其主旨为拯救印第安人于异族欺压之下。他从基督教袭用了关于耶稣基督之说。沃沃卡即自称“救世主”，并为众所尊奉。就其情状而论，其仪礼无非是印第安人种种旧有仪礼之再现。仪礼的主要形式为舞蹈，此教又有“精灵舞（Ghost dance）教”之称。印第安人齐聚于一地，如醉如痴，狂舞不已，其景况宛如萨满行术之时。

事态愈演愈烈，终于酿成声势浩大的运动。达科他人
〔149〕

 起而反抗美国当局，美国当局则力图加以窒息。1890年，正当达科他人齐聚于翁迪德尼（Wounded Knee）附近举行宗教舞之际，美国军队对几乎手无寸铁者滥施杀戮。

显而易见，这种具有政治背景的宗教革新运动之尝试，绝无成功之望。然而，这种尝试却引起人们极大的关注，其原因在于：诸如此类现象并非仅见诸美洲。这种旨在反抗殖民压迫的自发运动，萌生伊始往往采取宗教革新运动的形态。诸如此类运动曾发生于19世纪的波利尼西亚和非洲，并可见于现今的美拉尼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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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达人之木雕（印第安人，北美洲）：（左）渡乌氏；（右）雷鸟氏



第6章　非洲诸民族的宗教

非洲大陆地域广阔，为数众多的民族分布于此。它们发展水平不一，物质条件和文化条件相差亦极为悬殊。

就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而论，非洲原居民大致可分为3种不同类型（犹如美洲诸民族）：最不开化的游猎部落，尚不知农业和畜牧业（布须曼人和中非的俾格米人）；黑非洲的绝大多数民族，亦即南非和热带非洲从事农耕和畜牧的居民（霍屯督人、班图语诸族
〔150〕

 、苏丹以及大湖地区
〔151〕

 诸语族各族）；北非和东北非古老文明诸民族（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利比亚、埃及、埃塞俄比亚、索马里的固有居民）。

第1种类型诸民族，其物质生产、社会制度及文化的形态极为古老，尚未脱离公社—氏族制度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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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宁之祖先铜像

第2种类型诸民族，为数众多，分别处于公社—氏族制度和氏族—部落制度趋于解体以及向阶级社会过渡所历诸阶段。

第3种类型诸民族，早在古代东方文明和古希腊—罗马文明时期，即已与地中海沿岸诸先进民族相差无几，古老生活体制的遗迹早已荡然无存。

这样一来，非洲诸民族的宗教势必呈现纷繁驳杂的景象。

本章拟介绍第1、第2种类型诸民族的宗教信仰。至于第3种类型诸民族的宗教信仰，将在所谓“民族—国家宗教”和“世界宗教”两部分的有关章节加以阐述。

1．非洲未开化民族的宗教

布须曼人的宗教

布须曼人
〔152〕

 是分布于南非地区的、一个不大的狩猎部落集群；其社会—经济制度以及宗教信仰，属最古老的形态。看来，他们是非洲大陆这一地区人口较多的古老狩猎居民之后裔，后屡遭晚期徙入的农业和畜牧民族之排挤。公元17至19世纪，荷兰移民的后裔布尔人
〔153〕

 以及英国人推行殖民化，幸存于世的布须曼人部落大多惨遭杀戮，乃至濒于灭绝。迨至19世纪初期，其固有的社会体制（同澳大利亚原居民所固有者相近似）以及文化，已所剩无几。有关布须曼人的文化，特别是宗教信仰，仅有片断的记述可寻。诸如此类记述，均出于19世纪和20世纪初叶的旅行家、传教士以及其他研究者和考察者之手（马·亨·利希滕施泰因、古·弗里奇、齐·帕萨格、威·亨·布莱克、乔·威·斯托等）。近年来，维克多·埃伦贝格对布须曼人往昔的习俗、神话和信仰之遗存有所考察。
〔154〕

 他是传教士之子，出生于南非，在该地区原居民中居留多年。

布须曼人诸部落又分为各自独立的氏族，昔日似为母系和图腾氏族。图腾崇拜的遗迹比比皆是：氏族冠以动物称谓，岩画绘有半兽半人形象，种种有关动物的神话广为流传。据说，它们或与人同形，或系动物变化为人。布须曼人笃信所谓冥世续存之说，并对死者十分畏惧。布须曼人诸部落施行土圹葬，其仪规十分奇特。而可见于非洲较开化民族的祖先崇拜，在布须曼人分布地区却未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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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洛安戈人的祖先雕塑像（中非）；（右）刚果人的祖先雕塑像（中非）

作为狩猎民族的布须曼人，其宗教信仰最突出的特征，莫过于狩猎崇拜之盛行。人们为了求得猎物丰盈，或祈之于种种自然现象（日、月、星辰），或向超自然体吁求。请看下列颇为典型的祝祷：“噢，月亮啊！你高高在上，明天帮我杀死一只羚羊吧！让我吃一顿羚羊肉！保佑我用这支箭射死羚羊，就用这支箭！让我饱饱吃一顿羚羊肉。让我今晚就饱饱吃一顿。让我把胃填得满满的。噢，月亮啊！你高高在上！我挖开地皮，找啊，找啊，找蚂蚁，让我吃一顿……”如此等等。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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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津巴布韦古迹，与所谓“宇宙之卵”相关联（公元8世纪）

此间并有对草螽—螳螂祈祝之风。诸如此类昆虫，称之为“恩戈”或“茨格·阿恩格”（“茨·阿格恩”、“茨格·阿根”）
〔156〕

 ，意即“主宰”。人们向其祝祷：“主啊，你不疼我了吗？主啊，赏给我一匹公角马吧！我很想饱饱吃一顿。我的大儿子，我的大闺女，也要饱饱吃一顿。主啊，赏给我一匹公角马吧！”
〔157〕



至于为何将草螽奉为崇拜对象，尚待探考，其来龙去脉迄今仍感朦胧。一方面，草螽确系一种昆虫，人们赋之以种种超自然属性。譬如，人们笃信：倘若草螽在出猎者祈祝后转动头部，则预示狩猎可满载而归。另一方面，据信，它又可与隐而不可见的天界精灵相交通。这一精灵，亦称“茨·阿格恩”、“茨格·阿恩格”等，并被奉为大地和人的创造者。这位茨·阿格恩，屡见于布须曼人的神话，亦被视为性喜恶作剧和捉弄人之精灵。

看来，这一天界精灵形象十分繁复：既是文化英雄，又是造物主，似亦为往昔之图腾。茨·阿格恩不仅与草螽有着不解之缘，而且与其他某些动物亦有种种亲缘。相传，茨·阿格恩的妻子是旱獭，姊妹是鹭，义女是豪猪，如此等等。凡此种种，恰恰可归之于其图腾属性。然而，茨·阿格恩这一形象的成分之一，而且似为其主要成分，在于他显然被奉为部落成年仪式的监护者，颇似澳大利亚的天界灵体阿特纳图、达拉穆伦等。

成年仪式之遗留于布须曼人中，无非是依稀可辨的残迹罢了。有一年轻的布须曼人，名叫“茨金格”，是J. 奥尔彭的报告员，曾告诉后者：“茨·阿格恩赐给我们歌唱，还让我们跳‘莫科玛’。”而这种舞仪，无疑与成年仪式紧密相关。茨金格又对奥尔彭说：已领受成年仪式者，所知尤多（他未能领受此种仪式，因其所属部落已灭绝）。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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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奉为造物主的茨·阿格恩（布须曼人）

施米特神甫执著于将茨·阿格恩描述为独一的创世神，并将对这一形象的信仰视为原始一神信仰的遗存。威·施米特赖以立论的依据，无非是茨金格的只言片语（奥尔彭曾将茨金格所述转告施米特），却企图将其附会他所持的偏颇之论，而置与其相悖的事例于不顾。

布须曼人中尚有其他信仰的遗存为考察者们所发现，诸如：致厄法术（与见诸澳大利亚者相近似）、缘起不明的种种食物禁忌、对梦境和预兆的笃信、对雷雨的畏怖。

中非俾格米人的宗教

另一原始部落集群，为身躯矮小的俾格米人
〔159〕

 诸部落。他们居于不大的聚落，分布在刚果河流域以及中非其他地区。俾格米人的由来，迄今尚待探考。这些部落很早以前即已同较开化的民族有所交往，但至今仍保留古老的狩猎和采集经济体制以及纯属原始公社范畴的种种社会制度形态。

俾格米人的宗教信仰（而且只限于若干集群），不久前始为人们所知。保罗·谢贝斯塔对班布蒂人
〔160〕

 和伊图里河流域
〔161〕

 其他部落的宗教信仰作了尤为详尽的记述。这是俾格米人最东部的集群之一，受邻族的濡染较轻。
〔162〕



保罗·谢贝斯塔是天主教神甫、传教士，又是原始一神论的追随者。然而，面对无可争辩的事例，他在考察中所持见解则与施米特之论大相径庭，而且对此并不讳言。诚然，谢贝斯塔对其见闻的阐释同样十分牵强，难以令人信服。归根结底，事实终究胜于雄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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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格瓦人房舍的木柱：历代祖先雕像（喀麦隆）

据谢贝斯塔所搜集的材料看来，班布蒂人至关重要的宗教—法术信仰和仪礼，无不与狩猎紧密相关。班布蒂人恪守种种狩猎戒规和禁忌，举行种种法术仪式。他们所敬拜的主要对象是一林灵，据信为林中兽类之主。猎人每逢出猎，则先对之祈祷（祝告曰：“父啊，赏给我们野物吧！”如此等等）。这一林灵（或“神”——谢贝斯塔语），称谓繁多，其形象颇为朦胧。至于种种有关称谓属同一神幻形象，抑或各有所属，尚难断言。司狩猎之林灵，有时称为“托雷”；然而，人们对赋有他种职司的超自然体亦用此称。

所谓图腾崇拜信仰，在班布蒂人中堪称根深蒂固；其笃信之深，为毗邻的非俾格米人部落所望尘莫及。图腾崇拜在班布蒂人的宗教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谢贝斯塔将班布蒂人的世界观称为“图腾崇拜—法术的”世界观。

班布蒂人只崇信氏族图腾（分性图腾崇拜和个人图腾崇拜，则未发现）。然而，许多人不仅敬奉本氏族的图腾，而且敬奉妻方的氏族图腾以及共同履行加入仪式者的图腾。图腾物种多为动物（通常为豹、黑猩猩、蛇、猿猴、羚羊、蚂蚁等），偶尔也有以植物为图腾者。人们视图腾为近亲，称之为“祖父”、“父亲”。人们笃信其氏族即源出于所奉之图腾，严禁食用图腾之肉，甚至严禁触摸图腾的某一部位，如皮等。班布蒂人的图腾崇拜尚有一特点尤为引人注目，即笃信：人死之后，灵魂便转生为其奉为图腾之动物。

班布蒂人崇信一种法术之力“梅格贝”。此力似可成为人与图腾的中介；据信，恰恰是这种法术之力，使人成为猎手。

正是谢贝斯塔在班布蒂人中最先发现了成年仪式；其景况虽尚未十分了然，却已颇为引人注目。介于9至16岁之间的少年，均须领受此仪式。仪礼集体行之，即同时施之于一批少年。对领受仪式者施以割礼、切痕以及其他种种磨砺：毒打、污秽涂身、以可怖的面具舞进行恫吓、强使伏地，如此等等。仪式并伴之以道德训诫。仪式过程中，少年第一次被示以吼声器、号角以及其他种种与仪式有关的器物。而诸如此类圣物，妇女和儿童则不得一睹。凡此种种，皆行之于森林之中；那里特地建有小屋，妇女不得接近，而男子则均须参与行之于此的仪式。全部仪式均与林灵托雷紧密相关。

[image: alt]


洛安戈人所信之家神（中非）

成年仪式被视为一种特殊途径，可借以获取猎人所不可或缺的法术之力。据谢贝斯塔记述，已领受成年仪式者即成为“托雷”男子秘密会社之成员（因林灵托雷而得名）。

以上所述为班布蒂人的信仰之主要形态；相形之下，其他形态则无足轻重。冥事崇拜尚欠繁盛，有关亡灵（称为“洛迪”）的观念十分朦胧。此外，班布蒂人中还盛行所谓人死即转生为图腾之说。

天界灵体的神幻形象（如穆伽萨、奈昆齐），亦有所闻。这种形象又被视为与月亮和雷雨相联属的创世者，人们视之为恶灵。据信，此灵扼杀人类（所造之人俱无生命）。这一灵体不在敬拜之列。

2．非洲基本居民的宗教

所谓黑非洲，即非洲撒哈拉大沙漠以南地区，绝大多数民族的社会发展早已臻于较高水平。很久以前，这些民族即已知农耕（锄耕），其中许多民族并已知豢养家畜（特别是东非和南非地区）。农业和畜牧业两者所占比重，各地区不尽相同。人们聚集于村落，过定居生活；间或有城市之雏形。种种行业，特别是锻铁，已十分发达；商品交换业已存在。多数民族的社会制度，仍属氏族—部落制，分别处于其发展和解体过程的不同阶段。一些民族，特别是西非和中非的农业民族，母系氏族、母权制的遗迹仍清晰可见。而另一些部族，特别是南非和东非的畜牧部落，宗法氏族关系则彰明较著。大多数民族，阶级关系已渐形成。某些地区，早在中世纪即已建立半封建类型的原始国家，诸如：苏丹、几内亚地区（加纳、马里、加奈姆、桑海、博尔努、瓦代、达荷美、阿散蒂、贝宁等）
〔163〕

 、刚果河流域（隆达、巴卢巴、刚果等）
〔164〕

 、赞比西河流域（津巴布韦一王国，又称“莫诺莫塔帕”）
〔165〕

 ，以及大湖地区（乌干达、乌尼奥罗等）
〔166〕

 。不久前（公元19世纪），南非地区发现一些原始的军事民主部落际联合体，并进而演化为不大的国家（见诸祖鲁人
〔167〕

 、马塔贝勒人
〔168〕

 等分布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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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先及王者之造像（公元10～12世纪）

若干主要宗教形态；祖先崇拜

由于物质生活条件和社会制度的差异，非洲各民族所盛行的宗教形态亦不尽相同。然而，就基本特征而论，其宗教信仰又颇多共同之处。

非洲诸民族的宗教中最典型、最引人注目之形态，莫过于祖先崇拜，几乎所有考察者对此均有同感。非洲堪称祖先崇拜的“古典地域”。无论是农业部落，还是畜牧部落，无不盛行祖先崇拜。诸如此类部落依然保留氏族—部落制的种种形态或遗存。祖先崇拜无疑植根于宗法氏族制；非洲大多数民族，不久前大抵仍处于这一社会发展水平。诚然，非洲诸民族的祖先崇拜，亦与母系氏族的遗存紧密相关。而某些地区，特别是农业民族所在地区，母系氏族的遗存依然十分繁盛。伴随个体家庭的分离而出，祖先崇拜则被赋予家庭形态。而家庭的和氏族的这两种祖先崇拜形态，往往很难加以区分。继而，伴随部落联盟和部落际联盟的加强以及原始国家的建立，部落的和国家的祖先崇拜，即施之于首领和王者的祖先之神圣化，则日趋隆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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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哈拉沙漠迤南地区一些民族的祖先雕像（非洲）

试对祖先崇拜的种种家庭—氏族形态加以探讨。非洲诸民族笃信：祖先之灵通常给予本家、本族以佑护。然而，祖先之灵绝非性喜施惠与和善待人，往往苛刻、挑剔，要人们对其依礼献祭、祀奉——只有心满意足，始肯给予子孙以福佑；否则，将降之以惩罚。人们往往将种种疾病及其他厄难的缘起归之于祖灵。而某些部落，则将上述种种归之于他部落的祖灵。

南非从事游牧的聪加人
〔169〕

 ，其信仰颇为典型。传教士昂利·茹诺对此有所记述。
〔170〕

 聪加人的主要敬拜对象，为亡者之灵（统称“普西克韦姆布”，单称“希克韦姆布”）。每一家庭所敬祀之祖灵，均为两组：一为父系，一为母系；对后者的祖灵，崇奉尤甚。由此可见，母系氏族制的遗风依然留存。然而，对上述两类祖灵的敬祀，均属家祭。种种仪礼和献祭，一概由男性家长主持。特别隆重的献祭，则行之于家庭遇有重大事宜之际（诸如婚嫁、家人染重病，如此等等）。诚然，行家庭祭祖之礼，同样务须恪守氏族规章：媳妇均不得与祭。其原因在于：她们来自外族，另有所奉。每一长者（男、女皆然），身后即成为其家庭的敬拜对象。聪加人笃信：人虽死，其秉性一如生前，且喜为人眷顾；如遭冷遇和歧视，则生嗔怪，必定严惩不贷。据信，祖灵对习俗和道德遵循与否极为关注。又说，祖灵栖居于茔地近侧禁林中，并可显现与人——或化为动物，或示形于梦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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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屋”中之物神（喀麦隆）

传教士布鲁诺·古特曼曾在贾加人
〔171〕

 （东非）中进行考察，对诸如此类祖先崇拜形态有所记载。
〔172〕

 贾加人的祖先崇拜亦属家祭，同样带有氏族外婚制的遗风；来自另一氏族的妇女，不得参与敬祀家祖之礼。所谓先辈之灵，因亡故年月之久远或短暂，其享祭亦不相同。亡故不久者之灵，记忆犹新，对其敬祀尤为虔诚。贾加人笃信：如享祭丰厚，先辈之灵则给予后人以福佑。往昔亡故者之灵，则备受冷落。据信，此等亡灵似已为新亡故者之灵所取代，并因而陷于饥馑；气恼之余，便对后辈施以报复，以惩失于祀奉之过。至于那些亡故久远者，则早已为生者遗忘，对其全无祀奉可言。

图腾崇拜的遗存

非洲诸民族所在地区，古老的图腾崇拜仅余遗风可寻。其表现在于：一些氏族以图腾动物为名，有些地方依然禁以图腾动物为食。南非和东非游牧民族中，图腾物种多为家畜。图腾崇拜信仰和习俗的其他现象，则十分罕见。例如，保留图腾崇拜遗存较多的贝专纳人
〔173〕

 ，盛行一种独特的图腾舞——因氏族不同，又各有所异。正因为如此，贝专纳人要想了解对方属哪一氏族，只需询问：“你跳什么舞？”便可知分晓。巴托卡人
〔174〕

 素有毁齿之俗。据他们说，所以要毁去门齿，是为了求得与其奉为图腾的动物——牛相似（实际上，毁齿无疑是古老成年仪式之遗风）。

从事农耕的民族，特别是西非诸族，氏族图腾崇拜同样遗留甚微。有些地区，氏族图腾崇拜则演化为对某种动物（似为往昔之图腾）之地域性公社崇拜。上述现象可见于南尼日利亚、达荷美以及南非的巴文达人地区
〔175〕

 。显而易见，氏族图腾崇拜之向地域性动物崇拜过渡，乃是氏族公社向地域性公社演化所致。

动物膜拜

然而，非洲十分盛行的动物崇拜（动物膜拜），其缘起远非均与图腾崇拜紧密相关。显而易见，这一崇拜的起因大多尤为直接，尤为切身攸关，即在于对危及人类之猛兽的畏怖。

在非洲，最受崇敬的动物莫过于豹，豹又是最凶猛的野兽之一。然而，许多民族依然可从事猎豹。对豹的崇拜与图腾崇拜只不过是具有间接关联。有些地区（如达荷美），豹被视为王族之图腾。蟒蛇崇拜之风，颇为盛行。1864年，传教士温格即在达荷美发现一座蛇庙，庙中奉有蛇30余。在此以前，维达地区也发现供奉蟒蛇和其他蛇之圣所，并特设祭司事之。圣所之蛇由祭司喂养，祭司可握在手中，并以其缠身。在敬蛇的诸民族中，对蛇稍有伤害，即被视为滔天大罪。

农事范畴的公社崇拜

非洲诸农业民族，异常注重对农业佑护神的公社崇拜以及对地方的公社精灵和神祇之崇拜。最杰出的非洲考察家之一卡尔·迈因霍夫，对此有所记载。上几内亚地区，此风尤盛。埃利斯对黄金海岸（今加纳）诸民族进行了考察，有这样一段记述：“每一聚落、村庄和地区，均奉有其地域性精灵，即神灵；河川和溪流、山峦和谷壑、岩石和森林，无不各有其主宰。”
〔176〕

 诸如此类地域神（称为“博赫苏姆”），始享有公社敬祀；而其他神灵，公社则不予趋奉。然而，诸如此类神灵大多为恶者，如人们不以献祭取悦，则加害于人。所谓“博赫苏姆”，通常被想象为与人同形，但亦不乏奇形异状者。它们似栖居于所主宰之森林、山峦、河流等。

尼日利亚的其他民族，则敬拜动物形体的地域神。如上所述，这显然是图腾崇拜之遗风。负有专职的诸神，特别是农业佑护神，远非可见于所有民族的宗教信仰。试以南非的祖鲁人为例。据传教士布赖恩特记述，祖鲁人盛行敬拜天后之风。所谓“天后”，称为“诺姆库布尔瓦娜”，被奉为赐田野以丰饶之神以及农业的倡始者。施之于该女神的仪礼和祈祝，由少女和已婚妇女行之。其原因何在，不言自明。祖鲁人一切稼穑事宜，均由妇女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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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体钉有众多铁钉的所谓“物神”（刚果河下游及卢安果湾地区）

拜物教

对许多人说来，一提及“拜物教”，必然想到非洲。正是在非洲，葡萄牙水手们早在15世纪即已发现诸如此类现象。荷兰旅行家威廉·博斯曼在其《几内亚纪行》（1705年）中指出：“Factitius一词，意即‘人造的’［黑人语言中称为‘博苏姆’（Bossum）］，来自他们对其所崇拜之偶像的称谓。”
〔177〕

 后来，人们则将非洲诸民族的宗教一概称为“拜物教”。既然欧洲殖民者以高贵者自居，将非洲人视若生番，学术界自然相沿成习，将拜物教一概看作宗教的最早期阶段（18世纪的沙尔·德·布罗斯、19世纪的班雅曼·孔斯坦、奥古斯特·孔德等，均持此论）。

然而，情况并非如此。如对实际情况稍作认真探考，便可一目了然。第一，拜物教的信仰和仪礼，大多只见诸西非；第二，非洲诸民族（西非亦然），并非如此不开化，其中大多数民族已临阶级社会制度的门槛；第三，对这些民族说来，拜物教显然并非亘古有之，而系嗣后之宗教变异。

例如，A. 埃利斯少校对此曾有翔实考察，并发现：黄金海岸最盛行的信仰形态，为对氏族守护神以及地域性公社守护神（即“博赫苏姆”）的崇拜。然而，有些人对此神之佑助犹嫌不足，遂各自辅之以物神，称为“苏赫曼”。至于对苏赫曼的崇拜，与民间传统宗教并无关联。
〔178〕

 R. 拉特雷曾对阿散蒂人
〔179〕

 的宗教进行考察，亦获致类似结论。
〔180〕

 匈牙利旅行家托尔道伊·埃米尔曾在刚果河流域诸部落进行考察，同样发现：对所谓“物神”的崇拜，乃是一种新生现象，并为旧有宗教——氏族的祖先崇拜之信奉者们所否弃。
〔181〕



可以作这样的揣测：非洲的物神崇拜（至少是对所谓个人物神的崇拜，现以此种类型居多）之趋于繁盛，乃是作为宗教个体化的一种独特形态。而宗教个体化，又与旧有氏族关系的解体紧密相关。个人对氏族集体及其佑护神之荫庇犹嫌不足，于是在世间乞灵于冥冥之力。

任何物体皆可成为所谓“物神”，只需具备某种令人诧异之处，诸如：奇形怪状的山石、一块木料、动物的某些部位，乃至某种想象中之物。有些物体之被选奉为物神，往往纯属偶然。某人如得某物后万事亨通，则笃信乃是该物神之襄助所致，遂继续崇奉。反之，该人如逢逆境，则予以屏弃，而另寻他物。人们对物神，可谓敬罚兼施：如给予襄助，则敬奉之；如无效应，则严惩不贷。非洲施刑于“灵物”之风，更是饶有意趣。其目的并非在于惩罚，而是在于促其灵验。倘若因某事须求助于物神，则钉以铁钉。据信，物神因疼痛难当，则会牢记其所求，照办无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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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拜物教相关联之茅舍，其内放置亡者的骸骨，作为崇拜对象

祭司阶层

无论是在非洲，还是在其他任何地区，部落崇拜之繁盛，无不与祭司这一特定职业的萌生和分离紧密相关。非洲诸民族宗教中祭司阶层的地位，与波利尼西亚宗教中大体相同。老一辈考察者（阿·巴斯蒂安
〔182〕

 、尤·利佩特
〔183〕

 ）以及较晚期的贡·兰特曼等
〔184〕

 ，对此均有翔实探考。在西非，祭司体制尤为繁盛。

大多数民族的祭司和宗教活动者，其景况不一，职司各异，可分为两种类型：一为部落的正式祭司，均属寺庙，司掌公众或国家之祭仪；一为自由行术的人员，即巫医、巫师、占卜者，由个人延请。

部落的寺庙祭司，权势极大。每座寺庙似为“法人”，拥有财产、土地，甚至间或有居民和奴隶处于其辖制下。来自财产和土地之所得以及形形色色的捐输和祭献，均归祭司所有。伴随部落内部的财产分化，祭司遂跻于财势显赫的、居于统治地位的上层人物之列。

从事农业的诸民族地区，司掌公众祭仪的祭司亦行气象法术仪式——祈雨仪式。例如，贾加人的祈雨仪式，便由特定的祭司行之（即“雨师”）。甘霖未降之前，雨师须竭诚奉职。祈雨仪式往往旷日持久，通常总会如愿以偿，——天长日久，终有降雨之时。

举凡征战法术仪式以及对战神的献祭，亦属公众性的祭司职责。

祭司尚有一项尤为重要的职司（西非地区尤甚），便是参与诉讼的审理。诸原始的非洲国家，盛行这样一种刑事审理：被告人之定罪以及诉讼双方孰是孰非，主要凭借法术而断，即所谓的“神断”（俄国曾有“神判”之说）。为此，往往不惜使用毒品，如令被告人和争执双方服用特制饮剂。该人饮用后如安然无恙，则被视为胜诉。既然毒剂之配制操于专职祭司之手，诉讼双方和被告人的生死祸福，也就完全在他们的掌握之中。所谓“神断”，无非是祭司（有时亦为首领和君主）借以使百姓就范的、至关重要的手段，——而祭司也正是为首领和君主效犬马之劳。

自由行术的从事宗教性活动者——巫师、巫医，则主要从事祛病、占卜和预言。他们同样各司其职，而其职司又流于专一。例如，博马地区有这样的习俗：患者须先向司诊断之巫医求问，该巫医只司查明病原（遭法术暗算，抑或违迕“塔布”，还是精灵降厄所致）；病因既明，则令患者求助于司祛病之巫医，而祛病之巫医又分别主治人体的不同部位。凡此种种，无非是意在招摇惑众、敲诈敛财罢了。

许多以祛病为业者，其祛病之法同萨满所行之术毫无二致：口中怪声嘶叫，手击皮鼓或他种法具，狂跳乱舞，竟至精神恍惚。诸如此类似行萨满术者，通常为神经错乱的人。据聪加人看来，凡属神经、精神之类的病症，均为敌对部落之精灵降厄所致；为祛除病患，则诉诸纯属萨满之术，且须集体行之。这种集体仪式，往往夜以继日，持续数昼夜之久。而其参加者，则是那些曾患此症而得以痊愈者。

对诸如此类俚俗之道，部落的正式祭司则往往予以鄙夷。

铁匠崇拜

除祭司和萨满外，铁匠亦在非洲诸民族的宗教中居于特殊的地位（尽管稍逊于前者）。铁的采炼、锻造，在非洲由来已久。就大多数民族而论，铁匠已形成一种特殊的行业，通常为世代相传。既然铁匠行业已分离而出，而铁匠又拥有他人所不可企及的才干和技能，那么，在沉湎于迷信的同族心目中，这部分人势必置身于神秘的灵光之中。

对铁匠之慑服，其表现截然不同。一方面，将铁匠视为不洁者、令人鄙弃者；另一方面，则赋之以种种超自然的异能。例如，贾加人（东非）对铁匠极为敬重，而畏惧更甚于敬重。

妇女并非人人愿嫁给铁匠。铁匠嫁女，更是难乎其难。据说，其女会招灾致厄，甚至有妨夫之虞。铁匠则力图显示其超凡出众，有异于常人。相传，铁匠可用其工具，特别是铁锤，对仇者施行所谓“咒杀”（即所谓“厌胜”）；人们畏之更甚于他种咒术。总之，铁锤、风箱以及铁匠的其他用具，均被视为行术之法器，任何人不敢触及。

在贾加人中，与铁匠行业相伴而生之迷信，并不限于此。例如，人们并笃信：观炉渣之形态，可断休咎；铁与铁制品，可用作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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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会社

祭司社团与秘密会社，两者很难截然分开。而在西非地区，秘密会社尤为繁盛：较之世界其他地区（诸如美拉尼西亚），为数多、影响大，其体制更为稳固。西非的秘密会社与较为繁复的社会体制相适应。如果说美拉尼西亚的会社大多由男子组成，其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为针对妇女而发，那么，西非的状况则迥然不同。其原因在于：首先，西非母系氏族传统较为根深蒂固，妇女更易于捍卫其权益；再则，原始国家的种种形态在这一地区业已形成，治安机构之建立势在必行，而秘密会社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担负这一职能。西非地区，会社之多不可胜计；一类纯属地方性，另一类则涉及地域较广。除男子会社外，并有妇女会社。伴随伊斯兰教之传入，甚至出现别具一格的穆斯林会社。会社负有审理诉讼和维护治安两种职能，并监督债务的偿还，如此等等。而会社则往往横行无忌，极尽敲诈勒索之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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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带以羚羊角所制饰物之秘密会社成员

凡此种种，无不饰以宗教仪礼之外衣，并与种种万物有灵信仰和法术信仰相联属。至于其他地区的情景，此间也已司空见惯，诸如：会社成员头戴可怖面具、身着怪异服饰，扮作精灵模样，跳跃作舞，演示种种情态，借以震慑民众。

涉及地域广阔的会社中，有一称为“埃格博”者（见诸卡拉巴尔地区
〔186〕

 和喀麦隆一带）。相传，该会社内分为7至11级（其说不一）。至于高贵等级，唯有显要者方可企及。会社有首领1人。会社负责审理诉讼、调解争端、催讨拖欠之债款。会社如有举措，执行者动辄身着怪异服饰，扮作精灵伊德姆模样。加蓬地区有一秘密会社，与狰狞可怖的林灵恩达相联属，其情状与上述会社毫无二致。

约鲁巴人
〔187〕

 有一秘密会社，称为“奥格博尼”，拥有极大权威。其成员每年两度举行所谓演现；届时，均身着怪异服饰、头戴令人畏怖的面具，扮作精灵模样。曼丁戈人
〔188〕

 亦有类似习俗。他们则扮作恶灵穆姆博一朱姆博，以威吓妇女。在南喀麦隆地区，迄至来自欧洲的殖民化之前，“恩古瓦”会社始终拥有最为显赫之权势。该会社同样握有审判之权，有时却一反常态，对罪者加以庇护。其成员往往采用恐怖手段，对居民进行要挟：他们头戴面具，齐聚某家屋外，将崇奉之“灵物”置于屋前，喧嚣嘶叫，强逼以实物（羊、鸡、猪）奉献。在政治领域，“恩古瓦”会社同样颇有影响，可促成敌对部落之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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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德人妇女秘密会社的保护精灵（塞拉利昂，非洲）

西非地区的秘密会社，尚待切实探考。看来，远非一切会社均与宗教有关；然而，其中多数无不系于这种或那种宗教信仰和仪礼。考察者中有一英国人巴特－汤普森，搜集了近150个秘密会社的有关资料，
〔189〕

 并试图将其分为3类：宗教类、民主和爱国类（包括体育俱乐部、军事俱乐部等）、罪恶和变态类。诸如豹人党之类的、以恐怖和残暴著称的秘密社团，即属于第3类。迨至20世纪30年代，它仍在西非许多地区从事秘密暗杀活动。即使这种恐怖会社，亦行种种宗教—法术仪式，甚至以生人献祭。据巴特－汤普森记载，诸如此类会社之头目所关注者，无非是维护其旧有的部落特权。会社则以反对任何新生事物和进步改革为鹄的，认为它们可导致传统关系体系的土崩瓦解。

首领崇拜

非洲诸民族所奉宗教最有代表性的形态之一，则是对神圣化首领的崇拜。这种崇拜与早期阶级社会的社会制度之形成阶段相得益彰，而非洲大陆的许多民族正是处于这一阶段。

非洲的首领（君主）崇拜，其表现异常纷繁：首领被赋予祭司或巫师的职责；笃信首领具有超自然异能，并对之顶礼膜拜；对已故首领予以祀奉。此外，依据社会制度之从前阶级状态向阶级状态过渡的诸阶段，可将首领崇拜之沿革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如果说第1阶段的首领似为公社的主持者，负责公社公益事宜，其“超自然”属性亦与之相适应；那么，迨至第2阶段，首领则不再是负有某种职责的人员，而俨然是统摄一切的主宰，其“神圣性”则无非是强化其权势、显扬其声威的手段罢了。

既是神圣化的首领，又是被视若神明的祭司——诸如此类一身二任的事例不胜枚举。詹·乔·弗雷泽所著《金枝》一书，对此有所记述。仅举数例，均属首领崇拜的第1阶段，即所谓的“民主制”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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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会社的成员（塞拉利昂）

西非一地区，有一位既是君主又是祭司者，名叫“库库卢”。他孤身幽居林中，不得近妇女，不得擅离住处。更有甚者，他不可须臾离其宝座，即使睡眠亦须端坐其上；据信，倘若安卧而眠，风将奄然止息，船只亦无法航行于海上。气象之变化，似乎完全系于其坐卧举止。

卢安果地区（西非）有这样一种习俗：君主的权势愈大，加之于他的禁忌亦愈繁缛。举凡饮食、行止、睡卧等等，一举一动无不在禁忌之列。不仅君主本身，嗣位者自幼即须恪守诸如此类禁忌；而伴随年龄的增长，禁忌也有增无已。

对首领敬畏之事例，亦不胜枚举。卡曾贝（赞比亚）居民将首领视若神明；据信，稍有渎犯，即刻有生命之危。为了禳解，人们则须诉诸繁文缛节。

出于对神圣化首领的虔信敬畏，首领之名也就成为所谓的“塔布”，任何人不得擅呼。已故首领名讳之成为“塔布”，更是屡见不鲜，且恪守尤甚。

通观赋予首领的种种超自然异能，同民众最切身攸关者莫过于祈雨，雨水是为农业之命脉。乌库苏玛地区（维多利亚湖迄南），首领的主要职责之一，便是为其属民确保风调雨顺。倘若久旱不雨，首领则因失职而遭逐。卢安果的酋长负有同样职责。每年12月间，属民纷至沓来，乞求“唤雨”。酋长则向天空施放“法箭”，并行相应的仪式。万布圭人
〔190〕

 （东非），亦将首领和“雨师”视若一体。首领拥有的牲畜不可胜计，均为实际贡物，即行“唤雨”仪式的酬报。巴尼奥罗人（乌干达）以及尼洛特诸族
〔191〕

 ，亦有类似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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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戴面具的豹人党成员（尼日利亚南部）

非洲许多民族，既然将首领奉为诸般自然现象和天候的司掌者，遂笃信：充任首领者务须年富力强、体魄雄健，衰老病弱者则难当此重任。看来，见诸许多民族的一种习俗，其缘起盖在于此。相传，首领如体力衰弱或年事已高，即遭废黜，甚至有被弑者；首领之所以遭此厄运，往往纯系因年迈体衰。例如，希卢克人
〔192〕

 （尼罗河上游），对其首领虽百般尊崇，却从不允他终享天年或病弱犹存，唯恐牲畜不得繁衍、庄稼毁于田野、疾疫滋蔓、人丁锐减。有鉴于此，首领一旦有体衰之兆（而知情最早者，莫过于他身边多如云集的妻妾），即遭其所属诸首领诛戮，而其亡灵则依旧奉若神明。诸如此类习俗，并见诸与希卢克人相邻而居的丁卡人
〔193〕

 。其首领最重要的职司，亦为“唤雨”。丁卡人的首领，一旦有衰老或体弱之感，即晓谕诸子：自身的死期将临——自然无不如愿以偿。
〔194〕



由此可见，在历史的这一发展阶段，即军事民主制阶段，诸如此类与首领崇拜紧密相关的习俗和信仰，虽然赋予身居首领之位者以极高尊崇，却又往往使其苦于繁文缛节，甚至生命也危如累卵。伴随公社民主传统的衰微以及首领权势的强化，居于首领之位者对此俗势必要起而抗争。18世纪70年代，有一不大的王国，称为“埃耶奥”（“奥约”）
〔195〕

 。其君主断然驳回近臣促请其“稍事休憩”之奏（他当然深知：所谓“稍事休憩”，即是请其“自裁”），并宣称将继续造福于臣民。臣属为之哗然，群起而攻之，均遭挫败。这位君主遂废弃上述陋俗，并为王位之传承另立新制。然而，此俗可谓根深蒂固。据某些记载，时过百年，即迨至19世纪80年代，如此陋俗犹未销声匿迹。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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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扮已毕的仪式舞参与者（喀麦隆）

几内亚滨海地区、湖间地带以及非洲其他地区的一些专制国家，君主虽依然往往为宗教典制和清规诫律（亦源出于宗教仪礼）所困扰，却大多不再因纯属迷信之俗而以身殉。君主通常被视为神圣，奉为“活神”。据考察家们记述，贝宁
〔197〕

 （尼日尔河下游一国度）之君主，在其领地内被奉为偶像和主要敬拜对象，“其地位之尊崇，胜似教皇在信奉天主教的欧洲。他不仅被视为神在人间的传谕者，本身即被奉为神，臣民对之虔敬恭顺，并顶礼膜拜”。君主以及王后的铜像，奉于王宫先祖祭坛，同享敬祀。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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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灵面具”（尼日利亚东南部）

通观整个非洲地区，已故的首领和君主，均奉为部落崇拜或全民崇拜的对象；此风之盛，几可谓无与伦比。这种崇拜与氏族—家庭的祖先崇拜紧密相关（两者又确有差异：前者为公祭，后者则为私祭、家祭）。同时，它又与在世首领的崇拜密不可分。

在已具民主体制的诸部落，对首领祖先的崇拜仅限于通常的祈祷和献祭，与氏族和家庭的祀祖毫无二致。赫雷罗人
〔199〕

 、聪加人、祖鲁人以及其他许多民族，其景况无不如此。在各个专制国度，对已故首领的祭祀，堪称奢靡无度，甚至有残害生灵者。以生人殉葬之事，屡见不鲜：或随葬于首领之墓穴，或戮于种种定期或非定期的祭奠之时。被杀相殉者均为奴隶和死囚；所谓献祭，无异于“处决”。贝宁亦有为君主陪葬之俗，即以其侍者和近臣殉葬。每逢祭奠，则以更多的生者献祭。据以往记载，被难者一次竟达四五百人之多。如狱中特地备以生殉的囚犯不足，则以毫无过失的自由民充之。西非一些民族，将为祭奠先王而被杀者视为使者，据说可赴冥府禀告先王：国泰民安。这种惨绝人寰之举，客观上确有其作用。诸如此类宗教习俗和信仰，有助于强化首领权势。而首领业已同公社脱离，高踞其上，发号施令。

部落神崇拜

对首领和王者的崇拜（在世者和已故者皆然），是非洲诸民族之全部落崇拜的最重要形态。这种形态盛极一时，而另一部落崇拜形态，即部落神崇拜，则退居次要地位。

非洲诸民族的神祇观念，堪称驳杂繁冗，确难予以系统化；而其滥觞又往往朦胧不清。神祇形象与崇拜的关联，也给人以同感。

所谓“天神”这一神幻形象，几乎可见于非洲诸民族的神话（除天神外，诸如地下神、海洋神之类的神幻形象，亦然）。班图语西北语支诸族
〔200〕

 ，其天神之名几无甚差异，无非是：“恩雅姆比”、“雅姆贝”、“恩佳姆比”、“恩扎姆贝”、“扎姆贝”等等。其名之词源，更是聚讼纷纭，含义似为“创世者”、“造化者”。刚果河流域南部地区，所信之神通常称为“卡伦伽”。东非诸民族所信之神，称为“穆伦古”、“莱扎”、“恩伽伊”（“埃恩伽伊”）、“基乌姆贝”等等。在某些民族所在地区，往往一族兼有上述神之数名——或为一名一神，或为一神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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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宁河之神奥洛昆

所信之神不仅称谓不同，其特征亦各有所异。对这一问题，非洲学家赫尔曼·鲍曼搜集有丰富资料，并有所探考。
〔201〕

 原来，该神形象或以世界和人之创造者的属性为主，或以司雨泽、雷电之气象神的属性为主，或纯属苍天的化身。然而，无论何时何地，此神几乎均为天神，而非崇拜对象。人们很少顾及该神，至于祈祝或吁求，则尤为罕见。传教士伊尔勒写道：“赫雷罗人已知天、地之神，但并无敬拜之仪礼。”
〔202〕

 大多数非洲民族，无不如此。即使有关该神的意象同雨水确有某种关联（而雨水则为人畜所不可或缺），也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即通常所敬奉的祖灵不予襄助之时，始对其吁求。

几乎非洲各个地区，均盛行这样一种观念：神既已创造天地，并使人类得以安居，便全然不再干预人间之事——既不佑助，亦不降厄。这样一来，自然无须以祈祝相扰。于是，遂有所谓的deus otiosus（即“逊位神”）
〔203〕

 之称。在某些部落，神祇又是戏谑调笑的对象。至于天神形象与祖先崇拜之关联，这一问题异常繁复。如果说赫·斯宾塞及其追随者们的祖先崇拜之说可信（即神祇无非是神圣化的先祖），非洲的事例即可作为其佐证——非洲各地无不盛行祖先崇拜之风。然而，诸如此类事例，实则并无任何裨益。通观大多数民族，特别是西非和中非地区，并未发现有关天神的意象与祖先形象有任何关联。惟有东非和南非地区一些民族，其天神的风貌始异常繁复，祖先崇拜的某些成分注入并浑融于其中。例如，祖鲁人崇信某天界灵体，称为“温库伦库卢”（斯宾塞曾予以援引）。相传，此神曾创造人类及世间万物，又是祖鲁人的始祖。看来，其名为一修饰语，意即“至大的”（系以字根kulu缀合而成）。
〔204〕

 然而，据当代考察家们看来，温库伦库卢始而无非是神幻始祖和文化英雄，天长日久（在一定程度上，甚至为基督教传教士间接影响所致），则取代了往昔所信奉之天神乌姆韦林坎吉。
〔205〕

 据东班图语集群诸族（尧人、楚瓦博人、马夸人等）
〔206〕

 看来，“穆伦古”之宗教概念十分含混（“穆伦古”此称，意即“古老的”、“大的”）：既是司雨泽的天神之名讳，又是祖灵的称谓，亦用作彼岸世界之通称。然而，完全可以断言：“穆伦古”这一称谓流布于此间，为时并不久远，与祖先形象毫无关联。较为古老的诸天神之名，则为其取而代之。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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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班巴拉人成年仪式所用之面具（马里）；（右）非洲一些民族的仪式舞，所演现者为部落的精灵（赞比亚）

欲考知非洲诸天神形象与成年仪式之关联，并非易事。其原因在于：非洲的成年仪式体系已有极大变异。现有资料极为匮乏。例如，已知埃维人
〔208〕

 （南多哥）对男孩施以割礼（对女孩亦然），此俗并与对莱格巴的崇拜紧密相关。而埃维人对莱格巴的崇拜，并非全部落性，似属个人范畴，而且并非务须奉行。
〔209〕



只有为数不多的民族，其所信天神始成为名副其实的敬奉对象。正是这些民族，稳固的部落联盟和部落际联盟业已形成，部落之间征伐频仍、攻略迭起。这些民族的天神遂成为部落之战神。试以东非马赛人
〔210〕

 为例。马赛人剽悍尚武，敬奉战神埃恩伽伊（又是司雨泽之天神）。马赛人笃信：埃恩伽伊允许他们袭扰邻族、掠取牲畜财物。每逢攻掠之时或满载而归，马赛人的武士均须向该神祝祷（或敬谢神恩）；诚然，妇女亦须奉之。
〔211〕



另以黄金海岸（今加纳）诸部落为例。这一地区曾有两个部落联盟，即南部联盟和北部联盟；前者敬奉博博威西，后者敬奉坦多。两神形象十分繁复，但显然均与部落间纠纷以及征战有关，每逢出征则须向两神祝祷。后来，一些部落脱离北部联盟（该联盟以阿散蒂人为首），遂废弃对坦多之敬拜，改奉博博威西。迨至19世纪70年代，英国人击败阿散蒂人，坦多因未能佑助其民，只落得声誉扫地。
〔212〕



东非诸民族，特别是从事畜牧业的半定居民族，不仅敬拜天神，并将山峰尊奉为全部落的崇拜对象。例如，贾加人即敬奉乞力马扎罗山（坦桑尼亚境内）。

神话

据一些人看来，非洲诸民族的神话较之大洋洲和美洲尤为匮乏。然而，情况并不尽然。

非洲的神话无非是较为单调罢了，神话中的人物通常均为创世者以及万物造化者。非洲地区，宇宙起源神话较为罕见，而人类起源神话则蕴藏极丰。相传，地与天亘古有之。据某些神话，大地始而为松软之体，或为荒漠；既无水，又无动物，无涯幽冥笼罩其上。不少神话讲述了水之由来。据说，水本来贮藏在一老婆婆身边（一说，在某动物栖息之处），神话中的英雄设法取得，授予人类。许多神话则描述了动物之由来。人类起源神话更是驳杂纷繁。据一些神话所述，人为某神所造（以土、木等）。据另一些神话，始初之人则是自天宇而降（为神所遣送）。又据一些神话，始初之人出于地下、罅隙或山崖。此外，亦不乏这样的神话：始初之人或为神幻始祖以超自然异态所生（生于胁部或膝部），或生于树木。

有关死之由来的神话不胜枚举。诸如此类神话，通常依据所谓“讹传”之类的情节编织而成。据说，天界之神派遣使者（一动物）到人间传谕：人类将死亡，但死后仍可复生。然而，这一神谕不知为何迟迟未能下达，人类却晓以另一神谕：死后永不复生（传谕者为另一动物）。据另一种流传较少的神话，人之所以有死亡，似为天罚神惩所致。又说，倘若人熬过睡意，神本欲赐以永生，人却因贪睡而失之交臂。这一情节萌生于睡与死之酷似。尚有种种情节见诸非洲神话。其中有些将死亡归之于惩罚；有些则尤为古老，即将生死描述为月之隐现或蛇之蜕皮，如此等等。某些神话则述及世界浩劫，如灭世洪水（有关著述中，却又不乏谬误之见，断言非洲诸民族从无洪水灭世神话）；对灭世之火，亦有述及。另有一些神话，则叙述火、家畜、非野生植物之由来。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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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行成年仪式之少年（马赛人）

北非和东北非诸民族的宗教；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之传布

北非和东北非（从摩洛哥至埃及和埃塞俄比亚）诸民族，很久以前即已超越非洲其他地区的居民，臻于更高的社会发展水平。世界上最为古老、基于农业和畜牧业之文明，即发祥于此。1956～1957年，法国考古学家昂利·洛特在阿杰尔高原
〔214〕

 有所发现，证明撒哈拉之腹地曾是高度文明的发祥地。纪元前数千年前，这里竟是河渠纵横、丰饶肥美之乡。所发现文化遗存——精美的岩画，现已为人们所悉心探考。
〔215〕

 撒哈拉文化属新石器时代。植根于此的伟大的古埃及文明，最先呈现于地中海地区，并在一个最强大的国度繁盛一时。嗣后的古希腊—罗马文化之形成，亦颇受其影响。埃及迤西，即今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疆域内，一些奴隶占有制国家，诸如迦太基、努米底亚、毛里塔尼亚，相继兴起。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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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撒哈拉地区发现之“有角女神”，似即“白母”（新石器时代）；（右）群魔图（新石器时代）

情势使然，北非诸民族的宗教早已超越部落崇拜阶段，而演化为阶级类型的宗教。较为早期的信仰，则仅余遗痕可寻。有关古埃及宗教，本书将另辟专章（第16章）。

在埃及版图内，基督教曾一度寻得萌现之所（公元1～2世纪），继而隆盛于整个北非（公元3～4世纪）。然而，迨至公元7～8世纪期间，基督教则为伊斯兰教所排斥，只囿于埃塞俄比亚境内以及埃及的科普特人
〔217〕

 中。阿拉伯化的北非，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穆斯林地区之一。

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相继渐次传入黑非洲腹地。伊斯兰教之传布于撒哈拉迤南，始于公元11世纪，并博得诸苏丹王国（马里、加纳、桑海等
〔218〕

 ）统治阶级和王族的赞助。为了求得居民皈依新教，或直接诉诸攻略，或以阿拉伯商人为媒介，或仰赖游牧布道者“马拉布特”
〔219〕

 。伊斯兰教迟迟未能越过苏丹的干旱、无林地带，进入热带雨林区。通观这一地区，固有形态的社会生活和地方宗教犹存于世。近代以来，中世纪封建王朝之征伐已成过去，商业往来日盛，伊斯兰教遂传布于几内亚沿海的热带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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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羚羊角制成之具有神秘意义的装饰物（马里）

另一方面，伊斯兰教又沿非洲东海岸南下，并溯尼罗河而上，深入苏丹东部地区（有赖于阿拉伯人和斯瓦希里人
〔220〕

 中的商人和布道者）。

热带非洲地区诸民族，仍保留氏族—部落制度。伊斯兰教之传布于此间，则经历了重大变易，以适应当地条件。其居民往往只是取伊斯兰教之形，即简约易行的仪礼；而旧有之信仰，仍奉行如故。就某些地区而言，人们所敬拜的主要对象，往往既非真主，又非先知，而是当地的圣者“马拉布”。所谓“马拉布”，则取往日神圣化的首领和祭司之位而代之。于是，穆斯林兄弟会应运而生。这种社团同本地的多神教秘密会社并无显著差异。一些前所未有的教派，即半穆斯林半多神教的教派，相继兴起。

时至今日，伊斯兰教已远非囿于北非诸国。它在非洲许多国家和地区被奉为居统治地位的宗教（尽管往往并非完全名副其实），诸如毛里塔尼亚、塞内加尔、几内亚共和国、马里，尼日尔、尼日利亚北部、中非共和国、乍得、苏丹、索马里。

基督教之进入非洲大陆腹地，为时颇晚。在土著居民中从事布道者，无非是传教士（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而已。而名副其实的传教活动，只是始于19世纪。传教士通常是殖民者掠取非洲土地的开路人。如果说伊斯兰教传布之走向为自北向南，基督教之布道则相逆而行，即由南向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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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多贡人的木雕像，与宗教仪式相关联；（右）木制器皿，用于祈请伊法之神谕（约鲁巴人，非洲）

然而，所谓基督教化并非径情直遂。其原因在于：列强之间的政治角逐此伏彼起，种种教派之纷争有增无已，天主教会、长老宗、安立甘宗、循道宗、浸礼宗等竞相争夺新入教者。尽管传教士费尽心机，施惠济众（诸如医治疾病、办学、反对奴隶制等），土著居民大多仍不愿皈依新教。对他们说来，所谓“新教”尚十分茫然。而新教与殖民压迫的关联，他们却了如指掌。只是在某些地区，古老的氏族—部落制度业已土崩瓦解，土著居民始愿领洗，以期从宗教社团求得某种荫佑。迄至目前，基督教徒在居民中居于多数的地区，无非是南非、乌干达、南喀麦隆、利比里亚沿海地区等寥寥数处而已。

回忆往昔，对一切地方传统和习俗（“多神教”和“精灵说”等），基督教传教士无不深恶痛绝。时至今日，他们却愈益趋重于使基督教适应当地习俗，以期易于为当地居民所接受。他们极力从土著居民中物色、培育传教士和教职人员。1939年，破天荒第一次出现两名黑人主教（天主教）。1960年，罗马教皇将坦噶尼喀一黑人洛雷安·鲁加姆布瓦擢升为红衣主教。

由于基督教与本地宗教之交互影响，种种教派、先知运动、业经改铸和融汇的基督教—多神教崇拜相继兴起。执掌新生教派者为形形色色的先知，信徒笃信他们具有超自然之异能。诸如此类宗教运动，往往是群众对殖民压迫之抗争的反映。某些新兴教派无非是民族解放运动的表现形态。诸如原比属刚果之西蒙·金班古的信徒所组成的教派（始于1921年）
〔221〕

 、原法属刚果之安德烈·马特斯瓦的教派
〔222〕

 ，均属之。名噪一时的肯尼亚“玛乌－玛乌”运动
〔223〕

 ，在一定意义上亦属此列。这一运动同样含有宗教成分。

时至20世纪80年代，在撒哈拉以南诸非洲国家，基督教徒约3000万、穆斯林约6000万、多神信者（即旧有部落崇拜的信奉者）约1.3亿。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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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宁王者之造像，有鱼尾或鳄鱼尾，与大神奥洛昆相近似（青铜造像，公元17世纪）



第7章　北亚诸民族的宗教

迄至不久前，社会生活种种古老形态仍留存于北亚（西伯利亚、远东地区）诸民族，其宗教的种种古老形态因而依然如故。这种现象乃是北亚诸民族所处历史发展条件极端不利所致。极北地区地域广漠，人烟奇稀，至今仍是散居零处。与高度文明发祥地相隔遥远，则是上述生活形态陷于凝滞的又一原因。诸如此类特征尤为彰明较著者，当推北极和亚北极地带的居民（即所谓的“北方小民族”）：古亚细亚语诸族——伊捷尔缅人、科里亚克人、楚克奇人、尤卡吉尔人、吉利亚克人；通古斯－满语诸族——埃文克人、拉穆特人、那乃人、乌尔奇人等；萨莫耶德语诸族——涅涅茨人、塔夫吉人、谢尔库普人；乌戈尔语诸族——汉特人、曼西人；分布于叶尼塞河流域的凯特人（该族起源尚待探考）。上述诸民族均以渔猎经济为主，宗法氏族关系根深蒂固，母系氏族遗风依然留存。

南西伯利亚诸民族——阿尔泰人、哈卡斯人、图瓦人、布里亚特人，其所处历史条件则较为优越：自然环境之严峻亚于前者，而文明古国伊朗、中国又近在咫尺。这些民族所在地区，较为先进的经济形态（畜牧业，间或农业）有所发展；阶级关系（宗法封建关系）早期诸形态业已萌生。雅库特人虽远处以北地区，其状况却与这一民族集群相近似。

萨满术

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传入西伯利亚之前（公元16至18世纪始渐传入），种种固有信仰形态依然留存于世，而且较为久远。诸如此类信仰通常称之为“萨满术”（萨满教）。通观西伯利亚诸民族的宗教，萨满术无疑是最主要的形态，然而又非绝无仅有。

“萨满”一语，为通古斯语音译（可译为“撒满”、“萨满”，意即“激奋者”、“癫狂者”）。仰赖俄罗斯人，这一用语广布于整个西伯利亚，继而（18世纪）纳入欧洲诸语，成为国际通用术语。西伯利亚其他民族对其萨满则另有所称：南西伯利亚突厥语诸族称之为“卡姆”（кам，动词камлать即源出于此，意即“行术”，已纳入俄语），布里亚特人称之为“比奥”（бö），雅库特人称之为“奥伊温”（ойуун），涅涅茨人称之为“塔迪贝”（тадибей），凯特人称之为“塞宁”（сенин），尤卡吉尔人称之为“阿利玛”（альма），如此等等。各民族的萨满之称谓虽迥然不同，其特点又各有所异，而几乎所有民族的萨满教现象却异常近似。

萨满教作为一种宗教形态，其最习见的共同特征在于笃信：萨满并非凡人，而是具有超自然异能者，可趋于癫狂，并与精灵直接交通。

萨满的惯用伎俩，则是所谓“行术”（即“萨满术”、“萨满仪礼”）。届时，萨满口诵咒语，手击皮鼓，装腔作势，手舞足蹈，或以其他方式行术作法，乃至如痴如狂。据信，此时此刻，萨满的灵魂则赴精灵之域，并与其相交通——或晤谈，或搏击。人们并笃信：精灵时有应萨满之吁招而降临者——或凭附其体，或寓于其鼓，并借萨满之口宣示己意。萨满术通常行之于黄昏或夜晚，持续数小时之久。行术既毕，萨满已是筋疲力尽，难以支撑。

萨满行术作法，其鹄的通常在于祛病。然而，许多民族亦将萨满视为预言者，可告知物件和禽畜失落何方，并信萨满可使出猎得手；萨满并擅长行术于殡葬之际，如此等等。回顾往昔，各民族的萨满声名显赫，人们对之却往往不无畏怖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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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痴狂状态的萨满（雅库特人）

万物有灵观念范畴的萨满教信仰

对精灵的笃信，是萨满教所固有的特征；若非凭借于此，萨满则无可逞其伎。据信，诸如此类精灵名目繁多，不可胜数——或取兽形，或与人同形同性。精灵虽为数众多，每一萨满无不将其个人庇护者视为主要精灵。萨满似供其役使。萨满教信奉者并笃信：该精灵亲自遴选萨满为己所用。相传，一旦被精灵选中，则无法从这一“行当”脱身，有时则只好勉为其难。据说，诸如此类遴选往往显示于性成熟时期。届时，人们往往神态恹恹，有时甚至精神恍惚。而这种征象则被视为精灵“选招”所致。精灵有时则示梦兆于即将成为萨满者。未来之萨满，须经受精灵“百般折磨”，乃至死去活来，始可行术。

一些民族（特别是那乃人
〔225〕

 ），笃信萨满的庇护精灵与该萨满恰成对偶：男萨满的庇护精灵为其“天妻”，女萨满的庇护精灵为其“天夫”。总之，萨满之与其庇护精灵，无异于配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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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灵的造像；据说，萨满乘此鸟可抵达冥世（那乃人）

施之于萨满的“眷顾”，即“遴选”，布里亚特人
〔226〕

 称之为“乌特赫”（或“乌特哈”），意即“萨满之根柢”。据信，此乃某种神秘之“遗惠”，由萨满袭自其祖辈。

相传，除庇护精灵外，每一萨满均有若干精灵予以襄助。萨满之法力即在于此。人们笃信：诸如此类精灵均为其庇护精灵所赐。如萨满为其庇护精灵尽力，所谓襄助精灵亦为萨满效劳。它们任凭萨满随意差遣，助萨满与为仇作对之精灵抗争、窥测种种隐秘，如此等等。萨满愈强，其襄助精灵亦愈多。

萨满教信奉者笃信：另有形形色色的精灵遍布于天地之间，并通常视之为恶灵，可加害于人，或降厄致病。萨满的职司则是：或与之相斗，以祛病禳厄；或许愿、献祭，以取悦之。每逢有人求助于萨满，萨满往往命其献以祭品，而且所行大多为血祭。如此重负，萨满教信者岂能承受。久病不愈而将全部牲畜祭献殆尽者；不乏其人。加之，信者尚须遵萨满之命，如数奉献他物，最终势必落得一贫如洗。人们之所以笃信恶灵无所不在并频频为害作祟，无非是由于面对严峻的大自然以及种种疾病灾厄深感畏怖。

试以楚克奇人
〔227〕

 为例。在他们看来，举凡疫病灾祸，均来自恶灵，统称“克莱特”（个体恶灵则称为“克雷”）。据信，克莱特千方百计捕食人之灵魂和躯体。诸如此类恶灵均处于冥冥中，无形迹可寻。据信，其状如怪兽或巨灵。相传，可与其周旋者惟有萨满；恶灵之畏惧萨满，犹如常人之畏惧恶灵。楚克奇人一萨满曾对从事考察的弗·格·博戈拉兹说道：“我们简直是四面受敌。时时刻刻都有精灵在暗中张开血盆大口，游荡寻食。前后左右，我们都得祭拜、供献：向这些精灵乞求庇护，向那些精灵恳请宽恕，——到头来，终究是一无所得。”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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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凯特人之精灵；（右）双首之疾疫精灵（恩加纳桑人）

萨满术与精神病症

萨满术与精神病症，特别是与习见于北方诸族的精神病有着不解之缘（诸如北极歇斯底里，雅库特人
〔229〕

 称之为“梅内里克”，颇似见诸俄罗斯的一种狂症）。所谓“萨满”，几乎无一不是时作癫狂的精神失常者。如上所述，精神病症往往是以行萨满术为业之前奏。弗·格·博戈拉兹有这样一段描述：“可充任萨满者，往往是那些神经质的、易于亢奋的人。在楚克奇人中，我所遇到的萨满，无不动辄即如癫似狂。许多人几近歇斯底里，有些简直到了半疯癫的地步。”
〔230〕



考察最为翔实的学者所提供的记述，大多可据以证明：萨满本人同样信精灵之说，并信自身确有所谓异能。颇多萨满对此道已深感厌烦，却从不敢擅自辍业，唯恐精灵加害。尽管如此，他们依然蓄意诓惑民众，并施展种种伎俩，以震慑观者。萨满往往以所谓“腹语”为能事；有时更寻来膀胱，充以血浆，暗暗系于腹部，届时持刀作剖腹状，乃至“血浆”迸流。然而，萨满行术之时往往处于一种如痴如狂的歇斯底里状态，而且确有常人在一般情况下难为之举，诸如腾空跳跃、捆缚脱绑、念诵“隐语”等等。凡此种种，则令观者瞠目结舌，愈加惊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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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为“克莱特”的恶灵（楚克奇人）

萨满行术所用器物

萨满行术之时，通常着以特制的服装，缀以铁质垂饰，伴随萨满手舞足蹈，则铿然作响。他们往往佩戴法冠或他种奇特的头饰；手杖、特制的皮鼓和木锤，尤为不可或缺。凡此诸般器物，似为萨满其人之标识。不仅如此，人们并赋之以超自然功能，或视之为特殊的象征。据信，萨满身着法衣，似即化为鸟或鹿。萨满所用之鼓，被视为其坐骑——马、鹿、牛等。法衣的每一部位以及垂饰、镶带，则被视为某种精灵所寄寓之处。鼓上的图饰亦有神幻涵义。

萨满行术所用的器物，各族亦不尽相同。例如，皮鼓的样式便各有所异。远东诸民族的萨满所用，较为轻便，鼓帮窄小。而其他民族的萨满所用，则较为笨重，鼓帮宽厚。鼓形或呈椭圆（东西伯利亚地区），或为正圆（西西伯利亚地区）。鼓上或绘有图饰（如阿尔泰－萨彦诸族
〔231〕

 ），或并无任何图饰。

萨满术的世袭性和传承性

在一定意义上说来，大多数民族的萨满均为世袭，萨满通常只能出自曾有人充任萨满的氏族。据信，祖辈萨满之灵，往往亦即是晚辈萨满的庇护者。这一现象显然与精神病的遗传不无关联。

大多数民族之拟充任萨满者，须就教于熟谙此道的老萨满，并经长期培训。他们行术之初，往往先充当老萨满的助手。这样一来，萨满固有传统的传承性和稳定性遂得以保持。行术之法一脉相承，其信仰也一如既往。

萨满教演化诸阶段

北亚诸民族萨满术的共同特征，即如上述。然而，由于这些民族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不同，其萨满教信仰和仪礼亦迥然而异：有些极为原始和素朴，有些却十分繁复。

最早期的萨满术形态，18世纪发现于堪察加地区的伊捷尔缅人
〔232〕

 中。那时，伊捷尔缅人仍保留极为古老的、带有母系氏族特征的社会体制。据斯·彼·克拉舍宁尼科夫和格·威·施特列尔记载，伊捷尔缅人并无名副其实的职业萨满；行萨满之术者通常为妇女，而且多为已婚者。弗·格·博戈拉兹将这种早期萨满教称为“全民”萨满术。这种早期阶段萨满教的特征，同样见诸楚克奇人。伊捷尔缅人的职业萨满与常人几无甚差异。他们既无特殊的服饰，皮鼓亦非特制，与见诸任一楚克奇人家庭者毫无二致（楚克奇人有一种习俗：每逢举行家庭仪式，一家人则依次击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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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库特人的萨满之衣饰

所谓氏族萨满术，是为萨满教循序演化的后继阶段（亦即所谓“类型”）。就此阶段或类型而论，萨满仍非专职，但已成为所谓氏族崇拜的事奉者。每一氏族，无不各有本族之萨满。诸如此类氏族萨满术，曾见诸尤卡吉尔人
〔233〕

 。不仅如此，尤卡吉尔人并盛行祭拜已故萨满之风，奉之为氏族庇护者。氏族萨满教之遗风，迄今犹存于埃文克人
〔234〕

 、布里亚特人以及其他某些民族中。

萨满术广为传布的一种类型，即专业萨满术，是为其演化的较高阶段。这种类型的萨满已属专业，并赖以为生。诸如此类萨满术盛行于西伯利亚大多数民族所分布地区。

通观西伯利亚地区诸最为开化的民族，其萨满教或已有变异，或趋于衰微。例如，布里亚特人的萨满已与氏族崇拜和部落崇拜的祭司无甚差异。他们通常不再行术作法，而专事祈祝和献祭。据布里亚特人、雅库特人和阿尔泰人看来，萨满术有黑、白之分。

前者近似通常的萨满仪礼，后者则以事奉某些光明之神为鹄的。所谓善良、光明之神，与所谓恶灵截然不同。有关诸如此类神灵的观念萌生较晚，乃是较为繁复的社会生活条件之产物。这种生活条件，特别是业已肇始的社会分化，其反映亦见诸下列现象：某些大神自精灵系统分离而出，所谓精灵世界已出现繁冗的等级。

女性所行之萨满术

通观萨满术演化诸阶段，女性所行萨满术之景况颇值得关注。完全可以设想：在早期阶段，即母系氏族隆盛时期，诸如此类萨满术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至少西伯利亚诸民族无不如此）。嗣后，其影响渐衰。如上所述，伊捷尔缅人地区不久前仍有纯属女萨满所行之“全民”萨满术。楚克奇人笃信：法力最强者，莫过于所谓“异态”萨满，即“非男非女者”。

而较为开化的民族，宗法氏族或宗法封建关系则居于主导地位。在人们心目中，女萨满较之男萨满亦相形见绌。然而，这一状况又非处处皆然。譬如，北部雅库特人则认定女萨满法力大于男萨满。在科雷马地区，男萨满行术不着特制法衣，而改穿女装。这是往昔居于主导地位的、女性所行的萨满术之又一遗风。

雅库特人、布里亚特人以及阿尔泰－萨彦诸族，对萨满的称谓各有所异（分别称之为“奥伊温”、“比奥”、“卡姆”）。而女萨满，上述3民族集群均称之为“乌达甘”。看来，后一称谓较为古远。以上所述，同样足以说明女萨满所行之萨满术由来颇为古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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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满鼓上绘制的神幻场面

铁匠崇拜

令人敬畏的对象往往并不限于萨满，尚有公社中其他出人头地者。雅库特人和布里亚特人地区，铁匠便置身其列。据信，铁匠亦具有神异之力，与萨满旗鼓相当，甚至犹有过之。雅库特人有这样一句口头禅：“铁匠和萨满是一个窝里的鸟！”布里雅特人则笃信：铁匠可置萨满于死地（诉诸所谓超自然手段），而萨满对铁匠则无可奈何。布里亚特人地区，铁匠亦有黑、白之分，其景况犹如萨满。对所谓“黑铁匠”，人们异常畏惧，笃信他们可吞噬生者灵魂。相传，天界之铁匠神博任托伊，是铁匠锻造业的始祖；铁匠锻造业并有其特殊的精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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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满的“襄助精灵”（那乃人）

氏族崇拜与家庭崇拜

通观北亚诸民族，萨满教虽风靡全境，但并未将一切信仰尽行囊括。除萨满教外，尚有种种形态的信仰流布于世；其中尤以施之于所谓佑护精灵的氏族崇拜和家庭崇拜为最盛。只有屈指可数的民族，诸如此类崇拜始与萨满教相浑融。而多数民族，则是两者各行其是。

敬拜氏族之火，特别是敬拜家庭之火（即所谓家庭火塘）的习俗，几乎遍及西伯利亚诸民族。人们崇敬火塘，并恪守种种禁忌，诸如：不得向火塘吐痰，不得向火塘抛弃不洁之物，并应有所祭奉——洒布牛乳，投掷些许食物，如此等等。有时，人们尚须对之祝祷，祈求眷顾。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无论何地，对家庭火塘之祭仪，几乎无不操于妇女之手。这显然是母系氏族制的遗风。

另有一现象，同样饶有意味。据大多数民族看来，火，即家庭火塘，其化身均为女性，诸如：火婆婆（吉利亚克人
〔235〕

 ）、火妈妈（那乃人）、火外婆（埃文克人）、火母（阿尔泰人）等等。例如，埃文克人盛行这样一种习俗：每逢行将进餐，家庭主妇则将少许佳肴掷入火塘，而且念念叨叨地说：“喂，请吃吧，吃得饱饱的；给你一只野兽，也好吃得饱饱的。”
〔236〕



惟有雅库特人、布里亚特人，因已处于较高发展阶段，始认定家庭火塘的化身并非女性，而为男身，即火之男性主宰。

至于楚克奇人和科里亚克人
〔237〕

 有无火塘化身之说，尚不得而知。然而，该两民族家家户户均将酷似人形的木制火镰奉为圣物，并有敬拜神圣佑护者之俗。诸如此类所谓“佑护者”，往往亦被视为女性（楚克奇人称之为“木女”）。

汉特人
〔238〕

 、曼西人
〔239〕

 、谢尔库普人
〔240〕

 ，家家户户无不奉有各自的神圣佑护者——通常形似木偶，双目以锡制成，躯体裹以布屑和碎皮。人们对之祈祷、献祭，奉为渔猎佑助者。涅涅茨人
〔241〕

 亦奉有家庭佑护者，其形为粗制木人，称为“赫格”。

图腾崇拜之遗存与熊崇拜

某些民族的图腾崇拜之遗存，与氏族崇拜浑融难分。阿穆尔河
〔242〕

 下游和库页岛地区诸民族（吉利亚克人、乌尔奇人
〔243〕

 等），以及鄂毕河下游诸民族（汉特人、曼西人），盛行熊崇拜。这种熊崇拜的缘起，想必便与此紧密相关。关于吉利亚克人之纯属氏族范畴的熊崇拜，列·雅·施特恩堡有翔实记载。迄至不久以前，吉利亚克人的氏族遗存较之其他民族，尤为根深蒂固。

吉利亚克人笃信：每一氏族均有各自所奉之熊，似与其确有亲缘。为了敬熊，须举行隆重的氏族庆典。届时，熊则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了举行敬熊庆典，先到林中捕一幼熊，置于笼中供养，对其百般事奉；庆典之期来临，则引至聚落巡游一番，自然又是虔敬异常；最后，乱箭齐发，将熊射死。然而，射手并非本氏族成员，而是来自与之结为姻亲的另一氏族。该氏族成员可食用熊之肉，领受熊之皮，而熊的亲族却不得染指。熊首和熊骨，须葬以隆重之礼。诸如此类弑氏族圣兽的仪礼，显然是图腾崇拜的遗风，但已非纯真。此间各个氏族崇奉同一圣兽。

汉特人和曼西人的熊崇拜，亦同图腾崇拜的遗存有着不解之缘，而其景况却同前者又有所异。据该两民族笃信，熊是两胞族之一（即“波尔”胞族）的图腾。另一胞族（即“莫什”胞族），则奉另一种动物——猴为图腾。然而，汉特人和曼西人的熊节，与吉利亚克人颇为相似。

西伯利亚另一些民族，如乌尔奇人、那乃人、埃文克人，乃至雅库特人，其所在地区图腾崇拜的遗存虽则衰微，却依然有迹可寻。

上述诸民族以及另一些游猎民族，每逢弑圣兽之时则举行种种仪式。诸如此类仪式几乎无不系于这样一种观念：圣兽虽被弑，仍可复生（凭附同类之躯体）。这无非是广为传布的“死而复生之兽的神话”（弗·格·博戈拉兹用语）罢了，与农业民族中流传的死而复生的植物神之神话毫无二致。人们唯恐失去被弑圣兽的荫佑，遂祈求勿迁怒于己，并诉诸种种遁词进行剖白，诸如：“杀你的人不是我们，是俄罗斯人”，等等；即使捕杀熊于狩猎时，猎人也如此诉说一番。

氏族崇拜大多同萨满教并无任何关联。吉利亚克人甚至似乎执著于加以区分，力图证明两者互不见容。该族萨满不仅绝不参与熊节，而且每逢熊节则拒不行术作法，以免亵渎圣兽。

然而，某些民族的景况却截然不同，其萨满教与氏族崇拜则浑融难分——埃文克人、布里亚特人，两者皆然。尤卡吉尔人则犹有过之。尤卡吉尔人的萨满，生为氏族崇拜的事奉者，死则成为氏族崇拜的对象。依照尤卡吉尔人的古老习俗，已故萨满的尸骸须加以脔割，分赐众亲族；众亲族则虔诚供奉，并祝祷礼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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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瓦人的萨满（属阿尔泰人，南西伯利亚地区）

不仅如此，在西伯利亚地区，对氏族和家族之列祖列宗的崇拜几乎比比皆是。诸如此类崇拜，通常为较晚近演化阶段所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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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焚烧死者之遗体（西伯利亚北部）

渔猎崇拜

西伯利亚诸民族，其渔猎崇拜颇为繁盛。所谓渔猎崇拜，即是对渔猎等生产活动的佑助者之敬祀。这种崇拜往往同萨满术浑融难分，萨满又是渔猎祭仪和祈祝的实施者，如埃文克人。有些民族依然保留最古老社会体制，如伊捷尔缅人和吉利亚克人，渔猎崇拜往往构成其氏族祭仪和家庭祭仪的主体。而诸如此类祭仪的主旨之一，也正是祈求佑助渔猎等所获丰盈。克拉舍宁尼科夫（18世纪）曾在伊捷尔缅人地区目睹饶有意味的鲸祭和狼祭之情景，并有所记述（诸如此类祭仪显然属氏族崇拜）。每逢举行此类仪式，则以可食之草和干鱼制作硕大的鲸鱼和狼之模拟像，祭毕即分而食之。这是一种纯法术仪式。至于其鹄的何在，克拉舍宁尼科夫不乏中肯之见。据他看来，人们之所以行此仪礼，“无非是为了祈求佑助捕获真正的（即非模拟的）鲸鱼和狼，而且犹如对付这些草制之物那样轻而易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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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猎崇拜的仪式往往由渔猎者亲自实施——或行之于渔猎前，或行之于渔猎后。诸如此类仪式，既不属氏族范畴，又不属家庭范畴，亦非萨满教所特有。

所谓渔猎崇拜，同对主宰精灵的信仰紧密相关。诸如此类信仰为北亚诸渔猎民族所特有。其所信之主宰精灵，品类繁多。例如，尤卡吉尔人笃信：举凡野兽，无不有其自身之主宰，即所谓的“佩季尤利”。据尤卡吉尔人看来，佩季尤利确为物质实体，即其内为骨、其外覆以兽皮者。据信，欲猎之兽是否听任猎人捕获，似乎一概取决于佩季尤利之意。此外，尚有司掌数种野兽之主宰，称为“莫耶”；单一兽类的主宰则归其辖制。一切河川、森林、山峦，无不各有精灵主宰，统称为“波吉利佩”。凡此种种精灵，均由三大主宰精灵统摄（即大地、淡水和海洋之主宰）。一切主宰精灵，其本性既非善，又非恶。它们对人（猎人、渔人）是友善相待，抑或恶意相加，完全系于人们之所行。如虔恭敬奉、恪守禁忌和猎规、无非分之举、不乱捕乱杀，其主宰则待之以友善，允有所获；如违犯猎规，则触怒主宰精灵，猎者势必遭受惩罚，乃至徒劳往返。

诸如此类观念，同样见诸北方其他渔猎民族。其原因何在，无须赘述。渔人和猎者即使十分聪敏，其渔猎用具即使十分精良，狩猎技艺即使十分娴熟，终究难免时常受制于机遇。面对严峻的大自然，他们深感软弱无力；一家老小频频处于饥馁之中，备受熬煎。于是，人们只好仰赖于超自然存在。似乎渔猎的成败利钝，乃至猎人及其妻儿老小的生死祸福，无不系于超自然存在的意志。

通观西伯利亚诸民族的信仰，渔猎的主宰精灵大多同萨满教的所谓致病精灵以及家庭和氏族的佑护精灵毫不相干。其原因何在，不言自明。上述种种神幻意象并非同出一源。雅库特人将主宰精灵称为“伊奇契”，既区别于恶灵，又区别于善灵（前者称为“阿巴格”，后者称为“艾厄”）。伊奇契遍布于自然界，可谓无所不在，既非好善博施，又非性喜作恶，人们渔猎之成败则仰其鼻息。所谓主宰精灵又有主从之分。森林之主宰拜雅乃等，即是所谓主灵，猎人对其敬奉和献祭尤为虔诚。布里亚特人将主宰精灵称为“埃任”；阿尔泰人称之为“艾济”。汉特人和曼西人地区，盛行信林灵温胡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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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先之灵的造像：（左）有后嗣者；（右）无后嗣者（科里亚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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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利亚克人敬祀熊的仪典

值得注意的是：西伯利亚之古老遗风极盛的诸民族中，有一民族称为“塔夫吉－恩加纳桑人”
〔245〕

 ，其所信之自然界主宰均以女性（即“母”）为化身，诸如地母、林母、水母等（比邻的埃涅茨人
〔246〕

 ，亦有类似现象）。显而易见，这是母系氏族时期之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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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高神

北亚大多数民族所敬拜之对象为种种精灵，而非神祇。诚然，据已有记载，一些民族的信仰中亦不乏至高神形象。例如，鄂毕河流域的乌戈尔人（汉特人和曼西人），即信天神努米－托雷姆；涅涅茨人信天神努姆（“努姆”一词，意即“天”）。然而，对此两神并无敬拜之礼。

显而易见，两者无非是苍天的化身罢了。诸如此类现象，颇有可能亦为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直接影响所致。

某些地区的信仰中，已有所谓造物主和创世者的神幻形象。然而，诸如此类形象同样并不是崇拜对象。就此而论，堪察加地区的伊捷尔缅人所信之神库特胡，尤为典型。据信，此神为天、地、万物的造化者。而对此造化神，并无敬拜之礼。不仅如此，人们并以颇为不敬和亵渎之词加之于该神，责骂他愚笨透顶和造地之举十分拙劣，“以致留下如此众多的崇山峻岭、悬崖绝壁，留下如此众多的河溪激流、如此众多的雨雪风暴，使人们（即伊捷尔缅人）不得安居乐业”。克拉舍宁尼科夫这一记载，不失为又一佐证，表明这些地区有关造化者的神幻意象并非与敬拜之神紧密相关。而基督教神学家们却偏执于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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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伯利亚那些历史上开化最早的民族，其大神形象始具有较为清晰的轮廓，在崇拜仪礼中也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例如，雅库特人的信仰中，已有完备的、由善和恶两类神灵组成的神统。至尊之善神艾厄－托伊翁（或称“阿尔－托伊翁”），是为神统中众光明神之首，但全然不过问人间之事；邪恶的地下老人（阿拉拉－奥戈尼奥尔，亦即阿尔桑－杜奥莱），则统摄众黑暗之神。阿尔泰人所信的至高光明神为乌尔根，其所信的邪恶主神为艾尔利克。西部布里亚特人的信仰中，已有众天神（“腾格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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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成的完备神统，置身其中者为55光明之神（“西方神”）以及44黑暗之神（“东方神”）。光明之神与黑暗之神势不两立，争斗不息。腾格里之下又有为数众多的“汗”（即“王”）；再下则是所谓的尘世精灵（“扎扬”、“埃任”等等）。诸如此类繁复的神灵意象，不仅是“世界性的”宗教濡染所致，而且是这些民族日益加剧的社会分化之产物。

洛帕里人的宗教

就其经济—社会体制而言，分布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北部和科拉半岛的洛帕里人（萨阿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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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北亚诸民族相近似。其宗教信仰与北亚诸民族颇多共同之处——尽管他们自古以来即与芬人、斯堪的纳维亚人和俄罗斯人相邻而居，以致形成不少绝无仅有的特点。毋庸置疑，他们又从较为开化的邻族所奉宗教中有所承袭。

洛帕里人地区，盛行所谓渔猎崇拜，即敬奉生产诸部类以及种种自然现象的主宰精灵。养鹿业系由男、女鹿主，特别是女鹿主佑护（男鹿主称为“卢奥特－霍津”，女鹿主称为“卢奥特－霍济克”；“霍津”、“霍济克”，均来自俄语）。卢奥特－霍济克似栖身于冻原，“有足可行走，与人毫无二致；面貌亦似人，惟有遍体生毛，与鹿相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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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以殛杀之鹿的骸骨祭献女鹿主。

洛帕里人有一种古老的习俗：每逢夏季到来，则将鹿群逐至冻原自由放牧，笃信卢奥特－霍济克给鹿群以庇佑，并祈告曰：“卢奥特－霍济克，保佑鹿群平安无事吧！”诸冻原精灵称为“戈菲特拉克”；据信，亦与养鹿业息息相关。相传，戈菲特拉克司掌为数众多的鹿群；这些鹿群和冻原精灵俱隐于冥冥中，闻铃声可辨其踪迹。

诸如阿克鲁瓦之类的海神，被奉为捕鱼业的佑护者。阿克鲁瓦是半人半鱼的精灵：头和躯体上部似人，下部则为鱼形。森林之主梅茨－霍津，被奉为狩猎佑护神。据信，梅茨－霍津遍体乌黑，有尾，颇似俄罗斯人所信之林魅，往往把人引入密林深处，以惩其亵渎之过，对人并无他害。在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宗教信仰之濡染下，所谓众兽之主斯托尔温卡勒这一形象（即斯图拉－帕瑟——至圣）逐渐形成。洛帕里人对熊颇感畏怖并百般崇敬，而狼则被视为不洁和邪恶者。

洛帕里人素有祖先崇拜之风。而在西伯利亚诸民族地区，此风则闻所未闻。死者称为“萨伊沃”或“席特”，被视为敬拜对象，人们对其供奉和献祭。洛帕里人笃信祖先可佑助渔猎，并可左右天候。敬拜圣石之风，显然与祖先崇拜不无关联。所谓“圣石”，称为“塞伊德”，即天然巨型圆石，似有佑助人们渔猎之力。“塞伊德”通常围以墙垣，人们对其行献祭之礼。施之于所谓家庭佑护者的家庭崇拜，亦可见于洛帕里人地区。礼拜家庭火塘、信奉家庭主宰神（即家神佩尔特－霍津）之风，皆然。家家户户无不备有所谓“圣鼓”，同楚克奇人的习俗相似。

回溯往昔，萨满教在洛帕里人中曾盛极一时；近数百年来，渐趋衰微。据旧时之记载（属公元17世纪），洛帕里人中曾有萨满行术。洛帕里人的萨满称为“诺伊德”，同见诸西伯利亚各民族者毫无二致。洛帕里人的萨满所用之法鼓，不同于西伯利亚样式：其形似平底碗，蒙以兽皮，底部有“口”，可作“把手”之用。鼓上绘有种种图形，基督教图像亦有所见。早在19世纪，诺伊德即已成为通常的巫师，同见诸俄罗斯人中者无甚差异。芬人和卡累利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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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笃信洛帕里人的巫师法术高强。古歌集《卡勒瓦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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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可为之佐证。相传，《卡勒瓦拉》中的英雄人物，曾同北域波希奥拉（似即拉普兰季亚）的众巨巫搏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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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萨阿米人的丰饶和繁衍女神玛德尔－阿卡；（右）萨阿米人的创世者、至高神玛德尔－阿恰（萨满鼓图案，北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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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勒瓦拉》 中的智者维奈摩伊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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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西人用于种种宗教性仪式的桦木面具（乌拉尔地区）

自斯堪的纳维亚以及芬语诸邻族，洛帕里人亦有所承袭，诸如众多大神的形象以及某些敬神之礼。跻于上述众大神之列者有：佩韦——太阳神，艾耶克——雷神，阿罗玛－特勒——亦为风暴神以及狩猎之神，玛德尔－阿恰——栖身空界之创世神，拉迪恩－阿切——至高神，如此等等。洛帕里人的神统繁复冗杂。诸神之中何者袭自异族，何者为本族所固有，欲加分辨，并非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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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伯利亚北部的亡灵柱

17世纪以来西伯利亚诸民族信仰之变易

公元17世纪，特别是18世纪以来，基督教（东正教）仰赖俄罗斯传教士之力，传布于西伯利亚诸民族。然而，其民众之领洗，大多有名无实。旧有信仰实则依然比比皆是，只不过在基督教观念的濡染下渐有变易罢了。在此以前，即公元16世纪，伊斯兰教已开始传入西西伯利亚的鞑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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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伴随时光的推移，其施之于当地固有信仰的摈斥亦愈演愈烈。迨至18世纪初叶，东部布里亚特人皈依佛教（喇嘛教）；旧有萨满教信仰的遗存则与之浑融。近三四百年来，西伯利亚诸民族的宗教信仰和崇拜仪礼，遂呈现尤为繁复的景象。

时至近代，由于沙皇政府推行殖民压迫政策以及民族主义运动的相继兴起，新的宗教改革运动应运而生，既已形成的繁复局面变本加厉。诚然，诸如此类宗教改革运动确也屈指可数。20世纪初叶，那乃人中盛行一种前所未有的崇拜，即对赫里－玛普的崇拜，此神似将昔日所奉诸神排斥殆尽。1904年，在日俄战争的影响下，阿尔泰人中有所谓“布尔汗”运动兴起。这不失为别具一格的尝试，其宗旨在于对萨满教仪礼加以改革，使之弃繁就简，防止靡费，并屏弃血祭。就此而论，蒙古佛教的影响清晰可见。“布尔汗”
〔255〕

 运动的赞助者，为当地的富豪和望族（即“扎伊桑”）。他们向往蒙古，对沙皇当局和传教士的监护则耿耿于怀。虽遭沙皇当局镇压，这一运动并未销声匿迹。所谓“布尔汗教”的信者，在阿尔泰地区迄今依然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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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贝加尔湖地区的寺庙（达仓）



第8章　高加索诸民族的宗教

很久以前，高加索即已处于东方高度文明的影响下。高加索诸民族中之一部（亚美尼亚人、格鲁吉亚人以及阿塞拜疆人的祖先），早在古希腊—罗马时期便已建立自己的国家，并拥有高度文明。

然而，高加索的某些地区，特别是山区，迄至现代，经济和社会体制的古老特征依然留存，宗法氏族和宗法封建关系的遗存仍然历历在目。这一状况，同样反映于宗教生活。早在公元4至6世纪期间，基督教已传布于高加索（系与封建关系的发展相伴而行）。迨至公元7至8世纪，伊斯兰教复接踵而至。于是，高加索诸民族或被视为皈依基督教，或被视为信奉伊斯兰教，而实则在一定意义上来说无非是徒有其名罢了。山区许多较不开化的民族，在这两种正式宗教的遮翳下，仍保留有较为古老的固有宗教信仰之炽盛遗风。当然，部分已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观念浑然杂糅。诸如此类现象，奥塞梯人、印古什人、切尔克斯人、阿布哈兹人、斯万人、赫弗苏尔人、普沙夫人、图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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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尤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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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班地区出土的青铜文物

上述诸民族的宗教信仰颇多雷同之处，欲加以综述，并非难乎其难。时至今日，家庭—氏族崇拜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丧葬仪礼和公社范畴的农事—畜牧崇拜，在这些民族中依然留存。

可据以对高加索诸民族前基督教和前穆斯林信仰进行探考的文献资料，为古代希腊—罗马以及中世纪早期著作家和旅行家的记述（十分匮乏），而主要是18至20世纪所搜集的民族志材料（异常丰富，对古代信仰的遗存不乏颇为详尽的记述）。苏维埃时期的民族志文献资料中，有关古代信仰遗存的记述颇为翔实。

家庭—氏族崇拜

通观高加索地区，由于宗法氏族制陷于停滞，家庭—氏族崇拜依然根深蒂固。这一地区大多盛行敬拜家灶之风，人们把家灶视为家庭共同体的表征。这一现象，印古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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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塞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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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地格鲁吉亚人中尤甚。

试举数例。家灶以及一切与其有关之物（灶火、灶灰、灶圈），印古什人均奉为一家之圣物。无论何人，即使是罪犯，既经进入陌生者之家，一旦握住灶圈，即处于该家庭的护佑之下；主人须想方设法，全力救助。高加索地区诸民族在宗法制时期即有好客之风。以上所述，无非是这一习俗别具一格的、见诸宗教的反映。每逢就餐，人们须先向火中投掷些许食品，作为祭物。然而，家灶，即灶火，显然并无化身（与西伯利亚诸民族之信仰有所不同）。宗教信仰与其相近似的奥塞梯人，便信所谓化身之说，将锻铁业之神萨法奉为灶圈的佑护神。斯万人奉为神圣的，则非居室的家灶，而是望楼之火塘（往昔，诸如此类望楼家家有之，并视为一家之圣地）。望楼上的火塘，从不用于生活之需，而专供举行特定的家庭祭仪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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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鲁吉亚人所信之符物（高加索地区）

所谓氏族崇拜，可见于印古什人、奥塞梯人以及某些格鲁吉亚人种族集群。印古什人每一家族（即氏族），无不奉有各自的佑护者，似为其始祖，并为之敬立碑石，称为“西耶林格”。一年一度，每逢氏族祭日，则齐聚“西耶林格”处，行祈祝之礼。印古什人的前身加尔盖人和费阿皮人之氏族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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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敬奉各自的佑护神。阿布哈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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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有类似习俗。每一氏族均敬奉各自的“神灵”；据信，诸如此类“神灵”只给予该氏族以福佑。氏族每年须向其佑护神奉以祝祷之礼——或行于圣林，或行于一定处所，由族长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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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迄至不久前，伊梅里特人
〔262〕

 依然有每年举行族祭之风。他们或以山羊羔，或以绵羊羔，或以牡鸡祭神，祈佑阖族安泰，祭后分而食之，并共饮贮存于特备祭器中之佳酿。

冥事崇拜

冥事崇拜与家庭—氏族崇拜浑然一体。在高加索诸民族中，所谓冥事崇拜极为繁盛；有些地区，其礼制繁缛异常。某些民族，特别是北高加索地区诸民族，尚有玛兹达教葬俗之遗风（参阅本书第18章），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葬俗相并而存。例如，印古什人、奥塞梯人的古老茔地，石砌之陵塔林立，死者遗体安葬于其中，似与天地相隔。一些部族并有在丧期举行竞技和竞赛之风。而务须恪守的仪礼，莫过于所谓按期追荐亡灵。追荐之礼靡费异常；届时，宴饮不绝，宾至如云；祭祀事宜，依制而行。亡者之追荐，往往竟使生者倾家荡产。上述如此陋俗，在奥塞梯人中曾盛极一时（称为“希斯特”），亦可见于阿布哈兹人、印古什人、赫弗苏尔人、斯万人等。人们笃信：亡者之灵冥冥中悠然来享。如因某种缘故而延宕时日，未能如期为亡故亲人举办追荐宴，乡邻则责以置亡灵于饥馁。对奥塞梯人说来，如受此责，则无异于蒙受奇耻大辱。所谓置亡灵于饥馁，同怠于事奉亡者毫无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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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塞梯人的地上陵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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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寺庙遗址（高加索地区）

所谓丧葬礼制亦须恪守，这同样系于种种迷信观念。如中道丧夫，其宗教性戒规尤为严苛。例如，奥塞梯人便有一种陋俗：中道丧夫者仍须为亡夫铺好被褥，坐候至深夜；清晨则须为其备盥洗用水——如此日复一日，竟延续一年之久。下列记述更是饶有意味：“清晨起身，把脸盆、水罐、毛巾、肥皂等物送至亡夫在世盥洗之处，恭立片刻，宛如侍奉于生前。一切完毕之后，孀妇始回至卧室，并将用具放归原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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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事范畴的公社崇拜

综观高加索诸民族的宗教仪礼和信仰，最引人注目者莫过于同农业和畜牧业紧密相关、大多基于公社体制的形态。大多数高加索民族所在地区，乡村农业公社依然根深蒂固。其职能除调剂土地、操办公社事务外，尚有祈求谷物丰稔、牲畜兴旺等等，并为此举行种种祭祷和法术仪式。不同民族的仪俗亦不尽相同，并往往因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成分混糅其中而愈益繁复。然而，万变不离其宗，种种仪礼终究同公社之农事需求息息相关。为了求得风调雨顺、年丰岁熟以及牲畜兴旺，则举行法术仪式，或祈禳于佑护神（往往两者并行）。高加索诸民族笃信形形色色的佑护神，诸如司谷物丰稔者、司庇佑种种牲畜者。就某些民族的信仰而论，诸如此类神祇形象颇受基督教或伊斯兰教之濡染，甚至与某些圣者相浑融。而另一些民族的信仰，则保留较为古朴的风貌。

试以阿布哈兹人的农业公社崇拜仪礼为例。据记载，“每逢春季，即5月或6月初，择一星期日，村落（‘阿楚特’）居民则举行一种独特的农祭，称为‘阿楚祭’（‘阿齐乌－内赫雅’）。村民醵资，置办牡绵羊或牝牛和酒（然而，没有一个牧人拒绝出售阉割的牡山羊和牡绵羊，以应公祭之需，尽管牡绵羊很少用作献祭之牺牲）。此外，每一户须将黄米饭（‘戈米’）送至一定处所，即所谓的圣地；宰牲、烹饪均行之于此。一切准备停当，则推选本村一德高望重者。人们以木棒穿牺牲的肝和心，并满斟一杯酒，奉与此长者。长者双手接过，恭立于祝祷者队列之前，面向东方，念诵祷词：‘上苍之神啊，万望赐予我等以慈惠，保佑年丰岁熟，保佑众人和妻儿老小不受冻馁、免除忧患……’，边祷告边割牺牲的心或肝一块，酹酒于其上，抛向一旁。嗣后，村民即围坐一处，相互祝福，并同餐共饮。祭礼已毕，牺牲之皮归祈祷之长者，角则悬于圣树之上。诸如此类食物，妇女不得触及，甚至饮宴亦不得涉足……”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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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高加索地区的地上陵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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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迪格人的陵墓上之造像

为禳除旱象和祈求雨泽，切尔克斯－沙普苏格人
〔266〕

 则举行纯法术仪式。例如，有这样一种祈雨之法颇为有趣。全村男子聚集在死于雷殛者的墓前（为一“石冢”，连同四周树木，均奉为公社圣物）；死者所属之氏族，须有一人置身其列。人们手挽手，跣足免冠，绕墓共舞，并伴之以仪式歌。舞毕，死者同族则手举稼禾，代众人向死者乞降甘霖。祝祷既毕，从墓上取一石，随同与祭者齐至河边，将所取之石缚于木上，沉入河底，众人着衣跳入水中。沙普苏格人笃信此法颇具灵效。三日之后，人们将该石自河中取出，仍放归原处。据信，如不照此办理，将大雨滂沱，漫无止期，此间必成泽国。

另有一种祈雨仪式，更是饶有意味。人们以木锨制一偶像，并着以女装，称之为“哈采－谷阿舍”（意即“木锨公主”）。姑娘们奉之遍游“阿乌尔”（即村落），每行至一户，均以水洒布偶像之上，最后抛入河中。仪式参与者全系妇女，如偶尔遇到男子，则绝不放过，一起抛入河中。三日之后，人们从水中取出偶像，扒去女装，一毁了事。

格鲁吉亚人亦有类似的仪式，而其所奉者为木偶。格鲁吉亚人并举行称之为“耕雨”的法术仪式：姑娘们拖犁往返行于河中，作耕作状。如阴雨连绵，欲求止息，人们则拖犁反复耕于村旁的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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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尔克斯人膜拜十字架（公元20世纪初期）

神祇

高加索诸民族迄今所奉之神，大多或与农业，或与畜牧业有一定关联——或为直接，或属间接。敬奉狩猎佑护神之风，依然可见。

试以奥塞梯人为例。奥塞梯人尤敬下列诸神（均具有基督教的特质，甚至冠以基督教之称谓），诸如：瓦齐拉（即圣伊里亚）——农业和畜牧业的佑护神，司雨泽和雷电；法尔瓦尔——羊群佑护神；图特尔——狼群牧者，允许恶狼捕食放牧之羊；阿弗萨提——司掌野兽之神，又是猎人的佑护者。

切尔克斯人则将下列众神奉为主要神，诸如：希布莱——雷电之神（死于雷殛，视为无上荣耀，亲人无须哀哭；死者之墓则奉为圣地）；索泽雷什——农业佑护神，又是司丰饶之神；叶米什——羊群佑护神；阿欣——牛群佑护神；梅里耶姆——养蜂业女佑护神（其称谓显然来自基督教所信童贞女之名“马利亚”）；梅济特赫——猎人佑护神，又是林神；特莱普什——铁匠佑护神；特哈什胡奥——至尊天神（其形象十分朦胧，对其几无敬拜之礼）。

通观阿布哈兹人的宗教信仰，居于至关重要的地位者为下列诸神：达佳——农业女佑护神；艾塔尔——家畜的创始者，又是司繁殖之神；艾尔格和阿日韦普沙——狩猎神，又是森林与野物之佑护神；阿菲——雷电之神，颇似切尔克斯人所信之希布莱。

诚然，上述诸神形象往往流于驳杂。至于所负职司，其说不一，而且并无明晰划分。

上述遐迩闻名之神，无不为全民族所敬奉，尽管其所享祭祀仍然未脱公社崇拜之窠臼。同上述全民所奉之神相并而存者，尚有纯地域性的守护神；每一公社均各奉有其守护神。而公社之守护神与氏族之佑护神，两者又往往浑然难分。其原因在于：高加索一些民族的农业公社，尚未完全蜕去氏族的外壳。

圣地

对地域性、公社的守护神之崇拜，通常附丽于地域性的圣地，种种仪礼即行之于此。

奥塞梯人的圣地，称为“祖阿尔”。所谓“祖阿尔”，通常为一幢旧建筑，往往是昔日的基督教礼拜堂，有时则无非是几棵所谓的“圣树”而已。每一圣地均由推举或世袭的祭司掌管。这些祭司称为“祖阿尔拉格”，主持种种仪式。印古什人则敬奉公社圣地，称为“埃尔格茨”，通常为特地修建的处所；与其相并而存者，尚有所谓圣林。至于切尔克斯人和阿布哈兹人有无诸如此类圣地，则不得而知。然而，每一公社均曾奉有各自的圣林；迨至20世纪之初，只余寥寥无几的圣树形影相吊。赫弗苏尔人
〔267〕

 敬奉圣地之风尤盛。其圣地称为“哈提”，即建于参天古木之间的圣所（这些树木严禁砍伐）。每一“哈提”均拥有土地、财产、牲畜。来自土地和牲畜之所得，一概用于祭祀事宜，即种种祭仪和庆典。

[image: alt]


高加索地区之宗教建筑（公元7世纪）

财产的经管和祭仪的主持，均委之于推举的祭司。这些祭司称为“胡齐”，或称为“达斯图里”和“德卡诺济”。他们拥有极高威权，即使与宗教无关的事宜，同样唯其命是从。

铁匠崇拜

高加索山民中，所谓行业崇拜和工艺崇拜仍有迹可寻，与铁匠行业紧密相关的崇拜之风尤盛（犹如西伯利亚、非洲等地区）。切尔克斯人敬奉铁匠神特莱普什。举凡铁匠、铁匠坊、铁等，均赋之以超自然属性，特别是笃信它们具有祛病医伤之灵效。铁匠坊为举行祛病仪式之所。切尔克斯人中盛行一种蛮野异常的“医伤”之法，即所谓的“恰普什”。遇有伤者（尤其是骨折患者），人们则不分昼夜，以戏闹相扰，使之片刻不得安宁；众乡邻纷至沓来，或戏耍，或舞蹈；进门时，人人猛击铁块，发出震耳巨响。而患者则须咬紧牙关，装作若无其事模样。一目睹者有这样的描述：“疼痛难忍，喧嚣声震耳欲聋，尘烟满屋，患者备受熬煎，乃至昏昏欲睡。谁料想，身边一少女蓦地绰起铜盆或铁铧，举至患者头顶，以铁锤猛击。患者陡然惊醒，呻吟之声不绝于耳……”
〔268〕



诸如此类崇拜亦可见于阿布哈兹人；他们则敬奉铁匠神沙什维。敬拜女神叶蕾什之风依然留存；叶蕾什被奉为纺织、针黹等妇女活计的佑护神。其他与妇女家务有关的崇拜，在高加索则不多见。

信铁器可辟邪之风，曾见诸高加索诸民族。例如，举行婚礼之际有这样一种仪式：马刀交叉架起，新郎、新娘须在刀下通过。

萨满教的遗存

综观高加索诸民族的宗教信仰，除上述种种家庭—氏族崇拜以及公社之农事—畜牧崇拜外，尤为古老的宗教形态依然有迹可寻（萨满教亦然）。赫弗苏尔人地区，除通常的公社祭司——达斯图里等之外，尚有所谓“预言者”，称为“卡达吉”。所谓“卡达吉”，或为动辄如癫似狂的神经病患者，或为善于佯作此态者。

这种所谓预言者，男女皆可充之。“时逢庙会，而且多在元旦清晨，突然有某一赫弗苏尔人浑身战抖，神志昏迷，满口呓语，不时嘶喊，人们遂信此人已为圣者所遴选，便视之为‘卡达吉’。”
〔269〕

 西伯利亚诸民族曾有萨满为精灵“选中”之说。两者景况颇为相似。据信，卡达吉可预言休咎。身处逆境者，尤愿求问于擅长此道者。卡达吉并可告知：哈提（即圣者）因何迁怒于人。达斯图里或德卡诺济之人选，亦视其意而定。

[image: alt]


奥塞梯人往昔集会、祝祷之所（北高加索）

宗教的浑融

上述种种见诸高加索各民族的信仰，以及可见于其所在地区的巫医术、巫术、淫秽仪式和生殖力崇拜仪式，乃是公社—氏族制度诸范畴以及这一制度之遗存的反映。如上所述，诸如此类信仰和仪俗，又在一定程度上同自异域传入高加索地区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相浑融，而这两种宗教则为发达的阶级社会所特有。在高加索大多数民族中，基督教一度居主导地位。

嗣后，有些民族改信伊斯兰教，这一宗教与这些民族所处的宗法制条件更加相得益彰。在亚美尼亚人
〔270〕

 、格鲁吉亚人
〔271〕

 、部分奥塞梯人和阿布哈兹人的信仰中，基督教仍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伊斯兰教则隆盛于阿塞拜疆人、达吉斯坦诸民族
〔272〕

 、车臣人
〔273〕

 和印古什人、卡巴尔达人
〔274〕

 和切尔克斯人、部分奥塞梯人及阿布哈兹人、小部分格鲁吉亚人（即阿扎尔人
〔275〕

 、茵吉洛伊人
〔276〕

 ）地区。而在高加索山区诸民族的信仰中，如上所述，该两宗教的所谓主导地位大多有名无实。阶级关系形态较为稳定和隆盛的民族，如亚美尼亚人、格鲁吉亚人、阿塞拜疆人
〔277〕

 ，其固有信仰仅余遗迹依稀可辨（景况与西欧诸民族毫无二致）。凡此种种宗教信仰，似为基督教或伊斯兰教所改铸，并熔于一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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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具以及宗教性仪式所用器物（阿迪盖人）



第9章　伏尔加河流域以及乌拉尔山脉迤西地区诸民族的宗教

俄罗斯欧洲部分的一些地区，宗教信仰的诸早期形态曾极为根深蒂固（其中部分地区，迄今依然如故），伏尔加河中游即属之。芬语诸民族（莫尔多瓦人、马里人、乌德穆尔特人）和突厥语诸民族（楚瓦什人、鞑靼人、巴什基尔人），世世代代在这里繁衍生息。早在公元14至16世纪（即喀山汗国
〔278〕

 时期），上述诸民族部分皈依伊斯兰教，部分信奉俄罗斯传教士所传布之基督教（18至19世纪尤甚）。然而，无论是基督教的领洗者，抑或穆斯林信奉者，实则均保留颇多固有信仰。乌德穆尔特人、马里人、楚瓦什人以及部分莫尔多瓦人中，这一现象尤为显著。

有关伏尔加河流域诸民族的固有信仰和仪俗，种种文献资料异常丰富，可见于18世纪以来旅行者、传教士、地方官吏的记述（伊·格奥尔吉、伊·伊·列皮奥欣、彼·西·帕拉斯、彼·伊·雷奇科夫
〔279〕

 等）。特别是19世纪以及20世纪初期，关于该地区多神教的信仰和仪俗，又有一系列翔实可信的记述相继问世。诸如此类文献资料，或出自本地区地方志编撰者、公务人员等之手，或为专门从事民族志探考人员所辑录。有关下列诸民族的资料，尤为丰富，诸如：楚瓦什人（А. 福克斯、В. 斯博耶夫、瓦·康·马格尼茨基、Н. В. 尼科利斯基等）、马里人（瓦·米·瓦西里耶夫、С. К. 库兹涅措夫）、乌德穆尔特人（Г. 维列夏金、П. М. 博加耶夫斯基）。伊·尼·斯米尔诺夫搜集了极为丰富的资料，并分别汇编成册，试图对伏尔加河流域芬语诸民族加以释析（诸如《切列米斯人》、《沃佳克人》、《莫尔多瓦人》）。迨至苏维埃时期，又有多种极有价值的学术论著相继问世，对伏尔加河流域诸民族的宗教信仰作了翔实探考（Н. М. 马托林、塔·谢·帕谢克、П. Н. 尼科利斯基、М. Т. 马尔凯洛夫、П. В. 杰尼索夫、Н. Ф. 莫什金等）。

伏尔加河流域诸民族的信仰，犹如高加索诸民族，主要辐辏于两大轴心：一为同农业公社体制紧密相关的农事崇拜，一为家庭—氏族的祖先崇拜。其他形态的地方宗教信仰，则较为逊色。

农事崇拜

上述民族之属农事范畴的宗教—法术仪式，宛如其他民族，亦行之于一年之中的重大农事节期。

冬犹未尽，春分已至，则举行占卜，以预测丰歉。届时，通常伴之以游戏，青年人则以竞技为乐。马里人
〔280〕

 和楚瓦什人
〔281〕

 称之为“羊腿节”（因视羊之毛色而卜，故名；占卜所用之羊，均于夜晚随意取自羊栏）。

同初耕和初播有关的种种新春节期，尤为引人注目，诸如：马里人所度之“犁节”（“阿加－派拉姆”）、莫尔多瓦人
〔282〕

 所度之“祈犁节”（“克列季－奥兹克斯”、“萨班－奥兹克斯”）、楚瓦什人所度之“犁节”（“阿卡图伊”）、鞑靼人和巴什基尔人
〔283〕

 所度之“犁节”（“萨班图伊”）。所谓“犁节”，楚瓦什人定于春播以后，其他民族则度于初播之前。节期将临，人们备好种种供品——馅饼、薄饼、熟鸡蛋等，酿制啤酒，并穿戴整洁。庆典或行于圣林（每一公社均各有其圣林），或行于郊野。已备之供品，少量或奉献与地母（乌德穆尔特人
〔284〕

 将鸡蛋置于犁沟），或奉献与他神（马里人向篝火投掷些许食物；莫尔多瓦人则将供品置放篮中，悬于高树之上）。综观上述种种仪俗，模拟性法术的印记清晰可见。譬如，鸡蛋被视为丰饶之象征，理应赋予田地。间或有些地区，诸如此类仪式并被赋予神幻色彩，如楚瓦什人即视之为田地与耕犁的“神婚”。

夏季种种节期，则定于播种已告完成之时，同样带有法术意向。例如，楚瓦什人便有所谓“乌伊·丘克”仪式（即“田祭”），并举行所谓“苏玛尔·丘克”仪式（即祈雨仪式），其鹄的在于祈求风调雨顺。举行“乌伊·丘克”之时，须以牲畜、啤酒、食品祭献；举行“苏玛尔·丘克”之时，则须伴以沐浴之礼或以水洒布。马里人有这样一种习俗：每逢久旱无雨，公社所有成员则齐至河边；一妇女身着法衣，以扫帚蘸水向与祭者洒布，并祈求神灵恩赐雨泽。马里自治共和国北部地区，有以黑色牡绵羊或牡牛祭水母之俗。莫尔多瓦人则有一种所谓“夏节”，称为“巴班－卡沙”；与祭者多为妇女，并向水母祝祷和献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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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季的庆丰收仪式（20世纪初期）

谷物扬花时节，村民则须恪守种种禁忌，诸如：不得动土，不得营建，不得砍伐树木，如此等等——以免惊扰禾田，人们笃信禾田此刻正处于妊娠之期。每逢此时，楚瓦什人则度盛大“夏节”，称为“辛谢”，有时亦称为“田祭”（“谢尔节”）。

所谓“辛谢”，其仪俗无非是在于：（1）黑麦扬花期间（1至3周不等），行为举止须严守“塔布”；（2）节期临终，则须祈祝和献祭。“塔布”以全公社名义立之，并郑重宣告：“从明日起，便是‘辛谢’之期，谨此奉告众乡里乡亲！不得敲敲打打，不得薅草割草，不得晾晒谷种，不得下种，不得采石，不得磨粉，不得穿着花衣，不得缝制花衣，全村老小均须着白衣素服。10日之内，不得违犯。”
〔285〕

 凡此种种“禁忌”，公社全体成员务须恪遵谨守，违者定遭严惩。

诸如此类禁忌和献祭，其主旨在于：祈佑谷物丰稔，免除遭受冰雹和雷雨以及其他自然灾害之虞。

如久旱成灾，眼见得将颗粒无收，人们则举行一种饶有意味的法术仪式，即所谓的“盗田土”（“谢尔·瓦尔拉尼”）。这种仪式，亦由全公社行之。其情景宛如嫁娶：公社选一“新郎”为前导，迎亲的车马人群浩浩荡荡去往某稼禾丰茂之地；继而，分别在7处自田中各取土少许，即视为“新娘”，并将“新娘”连同“妆奁”（即丰饶之力）一并携至本村之田，扬布于田中。

举行此仪式之时，咒语声自始至终喃喃不休，吁求“新娘”与“新郎”相亲相爱，为“新郎”添财进宝。这不失为一种“触染”与“模拟”两者并重的法术仪式。

在马里人地区，夏季的主要农节为“休雷姆”，由若干村落的居民共度之。这些村落即结为独特的、经常性的公社联盟，称为“特韦”。所谓“特韦”，乃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宗教性的公社联合体，似为古代氏族联盟之遗存。一“特韦”可包容农村社团近20个。每逢“休雷姆”即将来临，同一“特韦”之数村的居民，则醵资选购献祭所用牲畜达数十头之多。祈祝仪式行之于全“特韦”之圣林。所谓祈祝和献祭，均由推举之祭司（“卡尔特”）主之。享祭者为若干特殊的所谓“休雷姆”神，须为之宰牲献祭。祭仪既毕，祭牲之肉则由与祭者分而食之。节期以联欢和竞技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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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昔的祭祀和祈祝仪式（20世纪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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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里人的祝祷和献祭

稼禾登场，则行报赛之礼
〔286〕

 ，以谢神灵惠赐。此礼未奉行如仪，不得尝食新粮。这显然是别具一格的“荐新”
〔287〕

 ，其主旨在于借助仪式解除所谓“塔布”。

家庭—氏族崇拜

通观伏尔加河流域诸民族，家庭—氏族崇拜诸形态之遗存清晰可见，马里人和乌德穆尔特人中尤甚。凡此种种形态，在很大程度上属祖先崇拜。

通观诸如此类仪式，以家庭或氏族的追荐最为引人注目。此俗迄今犹存。如果说伏尔加河流域诸民族葬仪之缘起，与其他为数众多的民族相类似，无非是由于面对亡者深感慑畏。所谓追荐之礼则是旨在对亡者表达缅怀之情，并博取其欢悦和眷顾。

家庭与氏族两者的追荐之期亦不相同：家祭行于其亡后第3、7、40日以及周年之际；族祭均定于春季，或行于复活节前的一周（星期四）以及复活节。凡此种种，其主旨无非是恭请亡者莅临，飨以美馔佳酿，以期求得亡者慈悯恩惠，给予子孙以福佑。敬奉亡者之礼犹如事奉生者，此俗迄今依然可见。所谓追荐之礼，有时特地行于墓地，以期便于亡者享之。

莫尔多瓦人的追荐仪礼，由族中一长者主持；届时，并诵读祷文如下：“列祖列宗，吾等晚辈，恭请拂去尘埃，莅临享祭。阖族敬备薄饼、酒浆，万望邀集亲族来享。如有无亲无故、无人祭祀者，亦请相偕而来，免致孤寂冷落。肴馔酒浆，应有尽有。祭品用具，一应俱全。吾等并备有休憩之所，供饮食之后稍事歇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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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阖族敦睦之情，溢于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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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故后第3日之祭悼仪式

恭请祖灵享祭既毕，则祈求予以眷顾。马里人的主祭者向祖灵诵读如下祷文：“列祖列宗！吾等晚辈，恭祝冥府为光明之域，恭祝先人冥福绵长！肴馔祭品一应俱全，万望随意享用，切勿饥馁而归！所供之物，悉数奉献！万望保佑吾等万事亨通、财气盈门！万望保佑牲畜兴旺，……五谷丰登。万望保佑风调雨顺、丰衣足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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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如此类祷文，亦可见于其他民族。惟有楚瓦什人，其信仰则大异其趣。他们之事亡，显然大都出于畏惧，与其说是吁求呵护，毋宁说是恳请勿作祟于生者。试看下列祷文：“吾等竭诚祭奉，倾尽家财在所不惜！吾等朝夕祷告，祈请托拉（神）福佑诸先灵！万望诸先灵念吾等之情，慈惠和顺，安居坟茔，切勿咒骂，切勿惊扰，切勿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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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求得煞有介事，另有一种奇特之法，即以生者乔装亡人前来享祭。举行家祭之时，死者一亲人，身穿死者生前服装，扮作死者模样，悠然而至。装扮者举止惟妙惟肖，与众人攀谈，告以其亲人在冥世之“近况”。

追荐仪礼既毕，所谓“亡者”则由众人“恭送”，复归茔地。乌德穆尔特人有这样一种习俗。每当恭送此等“亡者”之际，人们则念诵道：“恳请常归家园，与亲邻相聚，万望和顺慈惠，保佑子孙安乐，保佑五谷丰登、畜禽两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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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家庭—氏族崇拜并非仅囿于祀祖。家家户户无不各奉有其护宅之物，即所谓的“圣物”，安置于一定的处所——或院内，或宅旁。乌德穆尔特人所奉为“沃尔舒德”，即桦树皮小盒或其他物件，置于“库阿勒”中（所谓“库阿勒”，即是宅院中的祭龛）。

同这种“圣物”相联属的精灵，亦称为“沃尔舒德”。楚瓦什人所奉之家庭守护者，称为“伊里赫”（“耶列赫”），通常为一木偶，笃信为女性灵体的化身。“耶列赫”一般由妇女、姑娘制作，置于桦树皮篮中，悬于仓房一角落或另置他处。马里人所奉之家庭守护者，称为“库多－瓦德什”，无非是一束树木枝条，置于祭龛“库多”中。诸如此类守护者，家家户户无不视若神明，对之祈祷、祭祀、敬奉如仪。

族祭之风亦有传布。主持者为推举之祭司，称为“沃西雅西”，通常为族中的长者。

神祇与精灵系统

伏尔加河流域诸民族，有关神祇和精灵的观念十分朦胧。世代相传的固有信仰，与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增益纷然杂陈。某些形象之由来，现已无从查考。

说来令人诧异，莫尔多瓦人的万物有灵观念最为古朴，而莫尔多瓦人接受俄罗斯人的濡染，较之伏尔加河流域其他民族为时最久。莫尔多瓦人所信种种自然元素和自然力之化身，无一不是女性。女性精灵形象所占比重又惊人之大。凡此种种，均为其突出的特征。

莫尔多瓦－埃尔佳人即敬奉下列诸神：韦迪－阿瓦（水母）、维莉－阿瓦（林母）、瓦尔玛－阿瓦（风母）、诺罗芙－阿瓦（丰饶之母、丰产女神）、尤尔特－阿瓦（家宅之母、女灶神）等。上述诸形象似萌生于母系氏族制时期。与之相并而存者尚有种种男性化身，看来属较晚期，诸如：玛斯特尔－帕兹（地神）、普尔吉涅－帕兹（雷神）等。至高天神观念，在莫尔多瓦人的信仰中业已形成，颇有可能为基督教影响所致。这一至高天神并无专名，只以“神”相称。埃尔佳人称之为“帕兹”，莫克沙人则称之为“什卡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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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雕塑像——神幻形象或神祇

马里人亦崇信为数众多的神祇和精灵，或视之为慈惠好善者，或视之为性喜作恶者。其所信之善良、慈惠诸神灵中，不乏种种自然元素和文化成果的化身。其形象既有女性（水母、火母、日母），又有男性（水主、屋主等）。马里人所信之凶暴神灵中有雷神，每逢举行“休雷姆”则对其祭奉取悦。马里神统诸神中，最著者为四大神：库戈－尤莫（大神、至尊之神）、库戈－比尤尔舍（生机之神）、绍琴－阿瓦（丰饶女神）、伊克舍－维尤尔舍（儿童创造神）。依据旧有习俗，马里人一生均须向四大神各献祭一次，祭物通常为牛或马。如此重负，手头拮据者终究力不从心，只好抱恨终天，未竟之事则由其子继之。其子须先了却先父遗愿，始可筹措自身对神献祭所需费用。

乌德穆尔特人所奉的至高善神，称为“克尔钦－茵玛尔”。据信，此神犹如其他诸善神，亦居于天界。众恶神则栖居地下。这一观念显然不无基督教的濡染。

通观伏尔加河流域诸民族的宗教信仰，同伊斯兰教相伴而至者，尚有对凯赖迈特的敬拜。所谓“凯赖迈特”，来自阿拉伯语，伏尔加河流域诸民族则赋之以种种不同的内涵。据信，凯赖迈特为形形色色的精灵，而且大多为恶灵，酷好血祭。对诸如此类精灵献祭之所，通常为圣林，亦称为“凯赖迈特”，往往围以樊篱，严禁砍伐林中树木。楚瓦什人、马里人、乌德穆尔特人地区，作为圣林之凯赖迈特均依村傍寨。这种所谓“圣林”，乌德穆尔特人又称为“卢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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鞑靼人之萨满

萨满教的遗存

综观伏尔加河流域诸民族的信仰，与公社农事崇拜以及家庭—氏族崇拜相并而存者，尚有尤为古老的萨满教之遗存，尽管仅余残迹依稀可辨。例如，马里人分布地区，除推举之公社祭司“卡尔特”外，尚有所谓的“穆扎内”，又称“穆热德什”，即占卜者，并赋之以种种超自然异能。穆扎内似可与恶灵相交通，既可降厄致病，又可予以祛除。人们对其十分畏惧。乌德穆尔特人分布地区，负有上述职司者称为“图诺”，即所谓的“梦占者”。人们向他们求解问卜。祭司（“沃西雅西”）之遴选，亦视其占卜而定。据信，图诺也可与神祇和精灵相交通，并借助于其力预知未来休咎。他们占卜时则装腔作势，如痴如狂，与萨满行术极为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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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楚瓦什人将巫师、巫医称为“约姆贾”。据信，约姆贾亦可预言休咎，并可告知何时以及如何祭神为宜。约姆贾以诓骗世人和聚敛财物为能事，人们对其并无尊崇之心，却有畏惧之意。人们并笃信：约姆贾死后，其灵魂可化为精灵——凯赖迈特。

科米诸族的信仰

东欧北方诸族（科米－济良人
〔294〕

 和科米－彼尔米亚克人
〔295〕

 ）的宗教信仰，则与伏尔加河流域诸民族迥然不同。其主要区别有二：前者的信仰是以森林狩猎经济为基础，而伏尔加河流域中游地区诸民族的信仰则植根于农业经济，此其一；再则，俄罗斯殖民化施之于前者，为时较早、影响较深，早在14世纪即已领受洗礼（这是彼尔姆主教斯特凡及其后继者布道所致）。俄罗斯民间信仰对这一地区濡染颇深，东正教的影响更不待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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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者之追荐仪式（亡故后第40日）

有关科米诸族及其宗教的著述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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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有价值者当推克拉夫季·波波夫、格·雷特金、М. П. 纳利莫夫的论著；迨至苏维埃时期，则以А. С. 西多罗夫的论著最为翔实。

所谓狩猎崇拜，在科米人（特别是科米－济良人）的民间信仰中影响极大。科米人无一不是狩猎能手，既从事狩猎，则时时刻刻有逢凶罹难之虞。种种古老的迷信和禁忌遂与之相伴而存。济良人结组行猎，组合之首领（头人）必然又是巫师。据信，首领之所以善选猎场，猎获尤丰，其原因正是在于此。回顾往昔，各组合往往互不相让，甚至因猎成仇。人们笃信：娴于法术的头人，竭力使他人狩猎失途；何者法术高强，何者所率组合则必然大有所获。以狩猎经济为依托，对种种自然精灵的崇信依然根深蒂固。诸如此类精灵，同见诸俄罗斯民间信仰者颇为相似，诸如：沃尔萨——林妖（酷好恶作剧，常使人陷身林莽，不辨归途）、库利——水怪，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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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里人的祭祷

笃信厌蛊（或厌胜）
〔297〕

 之风极盛。其原因在于：诸如歇斯底里（癔病等）之类的神经病症曾广为蔓延。妇女患者尤多，此乃其所处社会—生活条件所致。举凡患有此类病症，人们无不归因于毒眼（“魇镇”、“魇昧”）和厌蛊（或厌胜）。所谓“毒眼”，似亦可出于无心，据信有因一言而致厄于人者（因此，毒眼又称为“沃米兹”，来自“沃姆”一词；“沃姆”意即“嘴”）。所谓“厌蛊”（致厄），则可能是蓄意而为。凡此种种，大多由巫师行之。人们对巫师崇笃尤深，信其确有种种异能。

科米－济良人有一种极为独特的迷信观念，即信所谓“舍瓦”。“舍瓦”一词，首先意指一种病症，即“歇斯底里”，并表示此症起因。此症之缘起，似为某物侵入患者之体所致。所谓“舍瓦”，或为一丝发，或为一缕线，或为尘屑，或为虫豸，可随食物自口而入。相传，舍瓦由巫师预先贮存和培植，届时施放致厄。舍瓦既入人体，则滋长蔓延，时此时彼，或啮噬或窒息，对患者百般折磨，甚至置患者于死地。事毕，舍瓦则离死者躯体，另觅去处。欲灭除舍瓦，只能借助于火。舍瓦既灭，施放者亦随之而亡。这种对舍瓦之笃信，无非是一种关于歇斯底里病症的迷信观念。

如患此症，只能求助于巫医。而巫医祛病，又须诉诸法术手段。

对动物同样不乏某些宗教性观念，颇似图腾崇拜之残留的遗存。科米－济良人尚有一种异常独特的观念，即笃信人人皆有所谓神秘替身。这种观念似与往昔的图腾崇拜紧密相关。据信，任何人均有其替身于冥冥中相伴而存。这种所谓“替身”，即是人们所信的“体外之灵”，称为“奥尔特”。相传，奥尔特可现身为鸟。鄂毕河流域的乌戈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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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有类似观念。与其相毗邻的其他民族中，此种观念则无迹可寻。

科米－彼尔米亚克人有一种观念颇为有趣。他们崇信所谓“丘多”，即某种隐而不可见的微小者。人们对其亦有祭奉之礼，但并不丰厚。所谓“丘多”，往往同昔日传说中的丘德人相提并论，而两者绝非一体。至于传说中的丘德人
〔299〕

 与神幻的“丘多”有何关联，尚待探考。

科米人并信所谓至高神埃恩，似为基督教濡染所致。

宗教改革的尝试

18世纪以来，沙皇政府对伏尔加河流域诸民族竭力推行强制基督教化的政策。此乃是地主—警察强压体制的组成部分。这一体制引起莫尔多瓦人、马里人以及其他民族农民大众的抵制。这种自发的反抗往往采取宗教性的形式，诸如：拒绝信奉强制传布的东正教，恢复多神教，并进行某些尝试，以期对旧有宗教有所改良和革新，使之更有效地同基督教抗衡。

诸如此类宗教改革有一引人注目的事例，同捷留舍夫地区（下诺夫哥罗德省）莫尔多瓦人在19世纪初期所掀起的运动不无关联（该地区的莫尔多瓦人现已俄罗斯化）。这一运动始而纯属农民的抗争，旨在反对地主阶级的农奴制压迫（拒服劳役）。后来，其声势日益扩大，全国务农的莫尔多瓦人纷纷响应。这一运动最终并采取宗教运动形态。一先知应运而生。他是当地的莫尔多瓦农民，即库济玛·阿列克谢耶夫。

他宣称：“耶稣不会复生，用不着再信基督教”，应当复归旧有的莫尔多瓦信仰和旧有的莫尔多瓦习俗，将民众从地主阶级的压迫下解救出来。至于库济玛所属望的莫尔多瓦宗教之状貌究竟如何（即使当时，它已在许多人的记忆中趋于湮灭），以及是否有加以改革之意图，已无从确考。看来，其原因在于：库济玛希图以圣母、圣尼古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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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天使长米迦勒
〔301〕

 取代耶稣，亦即取之于基督教神殿并用以代之。运动不久即遭镇压，库济玛·阿列克谢耶夫被捕，并交付法庭审讯。嗣后，其事迹被长期传诵于民间，库济玛被尊为“莫尔多瓦之神”。

另一运动亦见诸马里人地区。这一运动则带有和平的、纯属宗教改良的性质，即所谓的“库古－索尔塔”教派（“库古－索尔塔”，意即“大蜡烛”）。它形成于未领受洗礼的马里人中，时当18世纪70年代。其广布于世则是在19世纪末叶，乃是弹压迫害变本加厉所致。其教说堪称马里人和基督教两者的宗教观念之混糅。众所崇拜之对象，为至尊神——“三大光耀的造化者”（颇有可能是基督教“三位一体”
〔302〕

 之反响）。此外，人们并信奉他神，基督亦在其列。“库古－索尔塔”教派使崇拜仪礼趋于简约，并废止对卑微精灵的献祭。教派中的至诚者，则摈弃任何血祭，仅以面包、薄饼、蜂蜜祭之，即诉诸较为节俭的方式。“库古－索尔塔”教派绝不注重祭品，而致力于复返宗法式农民自然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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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支乌德穆尔特人祭祀天神



第10章　古斯拉夫人的宗教

有关古斯拉夫诸民族之古老的前基督教宗教信仰，所知远非翔实。迨至18世纪末期，它始为学者们所关注。这时，许多斯拉夫民族的民族自觉业已勃兴，民间文化和民间创作已为欧洲学术界所悉心探考。而在此以前，斯拉夫诸民族均已信奉基督教，其古老信仰久已湮灭；犹存于世者，无非是与上述信仰曾有关联的民间习俗和仪礼。

正因为如此，18世纪末叶和19世纪初期问世的种种有关古斯拉夫宗教的著作，其浪漫主义幻想更重于史实。诸如此类著作有：米哈伊尔·波波夫所著《斯拉夫神话传说概览》（1768年）、米哈伊尔·丘尔科夫所编著《俄罗斯信仰辞典》（1780年）、格里戈里·格林卡所著《斯拉夫人的古老宗教》（1804年）、安德烈·凯萨罗夫所著《斯拉夫与俄罗斯神话》（1804年）。彼得·斯特罗耶夫所著《俄罗斯的斯拉夫人神话概览》（1815年），尤具批判性，内容亦较丰实。时光荏苒，已是19世纪60年代，神话学派的追随者们，每逢论及古斯拉夫人的信仰，仍沉湎于浪漫主义的遐思异想。亚·尼·阿法纳西耶夫所著《斯拉夫人诗歌中的自然观》（1865～1869年），堪称很好的例证。该书搜集有极为丰富的实际资料，并致力于其系统整理。然而，作者立论并非始终基于实际资料，以致其论断往往流于空泛。迨至19世纪末期，始有学者试图依据确凿可信的文献资料，对有关斯拉夫诸民族之前基督教信仰的记述进行深湛、缜密的探考（亚·基尔皮奇尼科夫、亚·尼·维谢洛夫斯基、叶·瓦·阿尼奇科夫、Н. М. 加利科夫斯基、В. 曼西卡、卢·尼德尔莱等）。诚然，在此过程中，难免带有超批判的倾向和荒诞不经的不可知论。

文献资料

可据以对斯拉夫人的前基督教信仰进行探考的文献资料，有下列数类：（1）属公元6至12世纪的文字资料；（2）考古文物；（3）迄至不久前犹见之于世以及见诸民族志记述的古老信仰和仪礼之遗存。前两类极为匮乏；至于后者，则须大费斟酌。公元12至20世纪所记载的种种仪礼和信仰，何者属前基督教时期，何者为嗣后始萌生——欲加分辨，并非易事。尽管探索之路程困难重重，古斯拉夫宗教的种种基本特征依然为人们所考知。

如果说往昔的学者潜心于探求所谓原初某种共同信奉的全斯拉夫宗教，那么，现代的研究者们对此则持怀疑态度。

古斯拉夫人既从未实现政治的统一，又从未实现经济的联并，未必会有共奉之神祇和共同遵行之仪礼。回顾往昔，诸部落，甚至诸氏族，显然无不各有所奉。当然，诸部落所奉之神大多或属同一，或相近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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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支斯拉夫人之符物（11～13世纪）

冥事崇拜与家庭—氏族的祖先崇拜

斯拉夫人的宗法氏族制堪称根深蒂固。据基辅地方志记载，“诸氏族各居其地，各有其众，并统辖之”。于是，祖先崇拜形态的家庭—氏族崇拜绵延于世。而祖先崇拜与冥事崇拜有着不解之缘。

斯拉夫人诸部落所居地区，茔地比比皆是，丘冢屡见不鲜。丧葬仪俗十分繁缛，而且葬式不一，诸如：火葬（东支斯拉夫人以及部分西支斯拉夫人部落，此风尤盛；南支斯拉夫人部落地区，尚未发现）；浮厝（10至12世纪以来，见诸各地）；通常为埋葬，间或焚尸于舟船之上（此乃水葬之遗风）。墓穴通常覆以丘冢，须以种种物品随葬；而名门望族，则须以马匹，间或以奴隶，乃至妻室生殉。凡此种种，无不同某些冥世境遇观念紧密相关。“天堂”（俄语рай）一词，基督教传入前已为斯拉夫人所共用，意谓“美好之园”，无疑是对“冥世”福乐之憧憬。而这一福乐境域，想必又非人人皆可企及。显然溯源于前基督教时期的“地狱”一词（顾名思义，有“灼热”、“火焰”之涵义）
〔303〕

 ，似指“冥府”而言，恶人之灵则在此备受熬煎。嗣后，基督教“未来境遇”之说风靡一时，诸如此类古老观念始渐趋泯灭。唯有乌克兰人，似乎仍保留一种朦胧、虚幻的乐土说。所谓“乐土”，乌克兰人称为“维里”（或“伊里”）。据信，每逢夏去秋来，飞禽云集于此，该地又是亡灵栖身之所。

然而，有关死者与生者之关联的种种观念，又是如此根深蒂固，而且同基督教所持大相径庭。有一种观念，至少犹存于东支斯拉夫人的信仰，即笃信死者分为截然不同的两类。德·康·泽列宁对此有详尽描述。据说，死者分为“洁净者”与“非洁净者”。前一类为自然死亡者（如病死、老死者），不分男女老少，一概称为“双亲”；后一类（猝死和因窒息而亡者）为非自然死亡、强制死亡或暴卒者——被杀者、自杀者、溺死者、死于酗酒者，未领洗即夭亡的儿童亦属此类（基督教影响所致！），死亡之巫者亦然。人们对上述两类死者所持态度迥然而异：如系“双亲”，则虔诚奉祀，视之为家庭佑护者；如为“猝死者”，则畏惧异常，并力图禳解，以期免受其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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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斯拉夫人以橡木制作的神灵形体

施之于“双亲”的奉祀，堪称名副其实家庭的（而首先显然是氏族的）祖先崇拜。关于这种崇拜，中世纪著作家亦有记载（据梅泽堡的提特玛尔所述，“domesticos colunt deos”意即“他们敬奉家神”），其遗迹迄今依然见之于世。每逢一定节期，特别是已故双亲节（谢肉节
〔304〕

 前，亦即圣三主日
〔305〕

 前）、亡者节（复活节
〔306〕

 后一周），俄罗斯农民则行追荐仪礼，以祀弃世双亲。白俄罗斯农民一年数度举办“佳德”祭（所谓“佳德”，意即“祖辈”、“先人”），行之于秋季者尤为隆重（大多定于10月末的星期六）。祭期将至，人们竭尽全力，悉心筹备：住所打扫、刷洗一新，一应祭品准备停当，人们恭请“佳德”来享。这种祭亡之宴，往往异常隆重。时至今日，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仍有祭亡者之仪礼（不仅农民行之，城市居民亦然）。届时，人们携饮食去往茔地，在此进餐饮酒，部分遗与亡者。时至今日，行此仪礼之际是否将亡人奉为家庭佑护者，则不得而知。然而，回溯若干年前，诸如此类观念无疑确曾有之。

塞尔维亚人迄今仍有祭祀光宗耀祖者（Красно име）之风。上述这种习俗，应视为古代家庭—氏族之祖先崇拜的遗存。诸如此类仪礼行之于基督教圣者（即家庭佑护者）的祭日。然而，其种种特征无疑属前基督教时期，此俗想必即萌生于其时。回顾往昔，行此仪礼显然旨在祭祀祖先，奉之为家庭佑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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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斯拉夫人的四面神像（似为大神斯维雅托维特）

曾传布于世的祖先崇拜，另有一种遗迹迄今犹存。这便是对丘尔或休尔这一神幻形象的敬奉。所谓丘尔或休尔，颇有可能即是所崇拜之祖先或始祖。敬奉这一神幻形象之风，虽无翔实材料可资佐证，斯拉夫语族诸语言中却有令人信服的迹象可寻。每逢遇有意外，人们往往吁求：“丘尔！”“丘尔保佑！”“我的丘尔啊！”此时此刻，吁求者显然意在祈请丘尔佑助。诸如此类现象，至今犹存于儿童游戏中。乌克兰语中的Цуртобi（丘尔保佑！），同样意在吁求佑助（波兰语亦然）。动词чураться
〔307〕

 ，意谓“独处一旁”，似为丘尔将其人与众隔绝。“Чересчур”
〔308〕

 一词显然来自有关丘尔（Чур）的意象，即丘尔似在守护边界，无疑为氏族地域之疆界。至于“丘尔”或“休尔”，正是“祖先”之意，пращур
〔309〕

 （“远祖”）即可资佐证。丘尔之像似以木制成，чурка
〔310〕

 一词（“一段木料”），亦可资佐证。
〔311〕



溯源古远之家庭—氏族的祖先崇拜，尚有另一遗存属最晚期，即对家神的崇信。此风流传至今，东支斯拉夫人尤甚，其宗法家族制堪称根深蒂固。所谓家神（家人、家中人、家主、苏谢德科等），均为冥冥中的家庭佑护者。据民间迷信观念，家家户户均有家神，其寄寓之所通常为灶下、灶后或门槛下，并以人为形。家神对各家景况鉴察分明——勤勉者予以福佑，懒惰、懈怠者则施以惩戒。人们对其须虔诚敬奉，并奉以微薄祭品——少许面包、食盐、粥饭等。此神有爱马之癖，并予以百般护佑，但仅施之于毛色合其意者，非合其意者自然难逃其害。据说，家神可借老人、已故家长，甚至可借在世家长之形显现。这一形象似为阖家安泰之体现。上述家神形象之所以由远古流传至今，其原因无非是在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农家的宗法体制根深蒂固。在乌克兰人中，这一体制遗存较微弱，对家神之崇重亦较逊色。西支斯拉夫人奉有类似的神幻形象，如捷克人即信奉斯克日泰克。

“不洁”之死者

如为“不洁”之死者，待之则迥然而异，他们同家庭的以及氏族的崇拜毫不相干。对所谓“不洁者”，惟有畏怖之感。显而易见，其原因在于：其生前即令人闻之悚然（诸如巫者），抑或其猝死令人惊恐。综观有关诸如此类“不洁”死者的迷信观念，万物有灵成分显然微乎其微。使斯拉夫人深感畏怖者，并非亡者之魂和灵，而是亡者本身。此说确不乏佐证。迄至不久前，仍有施之于诸如此类令人恐惧之死者的降治之法见诸民间，诸如：为禁锢死者，使其不得擅离墓穴，作祟于人，则以杨木楔钉尸，或将耙齿钉入耳后，如此等等。简言之，人们所畏惧的，正是死者之体，而非死者之魂，并信其具有超自然之力，亡后仍可来去自如。据信者看来，“不洁”之死者并可左右天候，如招致干旱。为求得消灾弭患，往往将诸如自尽者或其他猝死者的尸体自墓中掘出，弃入池沼，或以水注入墓穴。上述“不洁”之死者，统称为“恶鬼”
〔312〕

 （此字由来，尚有待探考，似纯属斯拉夫语，迄今犹见诸斯拉夫语族诸语）：塞尔维亚人称之为“厉鬼”
〔313〕

 ；北支斯拉夫人称之为“邪祟”；如此等等。尚有一古字навье
〔314〕

 （навий），正是意指此类“不洁”和令人畏怖之死者，《基辅地方志》即可资佐证。据该典籍记载（约公元1092年），波洛茨克曾有流行病（瘟疫）蔓延，民众惊恐万状，无不笃信：“此乃навье作祟于波洛茨克人所致”。一古老的教会典籍（《雄辩者约翰书》），曾述及某些施之于诸如此类死者的仪式：“施术于死者，灰烬撒布中央”
〔315〕

 。保加利亚语中навии一词，迄今仍意指“未领洗儿童之灵”。看来，乌克兰语中навки、мавки
〔316〕

 ，亦源出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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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布鲁奇之偶像”，1848年发现于东加利西亚之古夏京附近；据推断，为斯维雅托维特之造像；图为偶像四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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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支斯拉夫人所信之女神莫科希与丰收仪式；相传，莫科希与丰饶息息相关

公社的农事崇拜

在斯拉夫人地区，同家庭—氏族的诸崇拜形态相并而存者，尚有种种公社崇拜。诸如此类崇拜，首先同农事有着不解之缘。诚然，早期的文字记载颇为匮乏。一教会典籍称：“举行仪式于泉渊之侧，以求普降甘霖。”
〔317〕

 祈雨法术仪式的迹象，跃然纸上。另据《基辅地方志》载，波利亚内人
〔318〕

 原为多神信者（“异教徒”），“祭祷于湖泊、井泉之畔以及林中”。据该“地方志”另一处所记（约当1068年），这是指某种显然与农事有关的仪典
〔319〕

 。时至近代，农事崇拜的种种遗存在斯拉夫人中依然比比皆是，而且堪称根深蒂固。诸如此类遗存，呈现为宗教—法术仪式以及种种行之于重大农事节期的庆典。

诸如此类所谓农事节庆，继而又与教会的基督教节日相契合。圣诞节恰逢冬至；谢肉节时当新春之始；春祀现已与基督教的复活节相合；夏令诸节期，部分定于圣三主日，部分定于施洗约翰节（即“伊万－库帕拉”节
〔320〕

 ）；秋季的庆典，则与秋收的公社聚宴相并合。上述农事系列的仪礼和习俗，斯拉夫诸族的有关景况极为相似，同见诸非斯拉夫民族者亦大同小异。回顾往昔，诸般特定的农事之起止，均伴之以司空见惯的聚宴、竞技和庆典（弗·伊·契切罗夫对此有翔实论述）。凡此种种，颇有可能即是上述农事仪俗之滥觞。嗣后，诸如此类农事仪俗复与种种法术仪典和迷信观念相浑融。所谓农事法术，或属肇始性（即所谓“元旦法术”——行于除夕的仪俗和占卜），或属模拟性（播种时所举行之仪式，如将鸡卵埋入田垄，如此等等）。迄至不久前，上述种种法术仪式犹见之于世。

通观斯拉夫人的宗教信仰，确不乏农业佑护神之形象。然而，有关诸如此类形象的观念却十分朦胧。诚然，某些神幻存在的称谓，文献资料中时有所见。这些神幻存在似为农业佑护者（科莱达、雅里洛、库帕拉、莱尔、科斯特罗玛等）。昔日的著作家，特别是神话学派的追随者，对诸如此类形象论述颇多。而这些形象均极不可信。它们之见诸人们的信仰，或因基督教濡染所致（库帕拉亦即施洗约翰，人们将基督教的“洗礼”与“洗浴”相混同
〔321〕

 ；“莱尔”这一称谓，来自基督教的用语“哈利路亚”
〔322〕

 ），或无非是节期和仪礼的神格化罢了（例如，科莱达这一形象便来自古罗马的所谓“卡伦达”节
〔323〕

 ——斯拉夫人的冬季节期恰与之相契合）。

古斯拉夫神统

种种文献典籍中不乏古斯拉夫神祇之名，其中一些神祇（其名已佚），想必与稼穑有某种关联。可以推断，诸如此类神祇均为太阳神，即斯瓦罗格、达日季博格、霍尔斯。回溯往昔，想必亦曾有女地神之崇拜。然而，尚无直接佐证可寻。与农事相联属者，颇有可能尚有雷神佩伦（“佩伦”似为一代称，意即“雷公”），后演化为罗斯的大公神。此神是否为务农者所敬奉，尚不得而知。畜牧业的佑护神维列斯（沃洛斯），被视为司掌牲畜之神。

俄罗斯文献中所提及之女神莫科希，颇值得关注。她不仅是古代东支斯拉夫神殿中有据可寻、几乎绝无仅有的女神，而且是其称谓迄今犹存于民间信仰的绝无仅有之神。看来，莫科希是纺绩等妇女劳作的佑护神。北部俄罗斯人地区，迄今犹有种种迷信观念流传于世，诸如：绵羊脱毛，被视为“莫科希所为”；“每逢大斋之期，莫库莎则巡游各家，对从事纺织的妇女时有惊扰”
〔324〕

 。

据种种文献资料可推知，古斯拉夫人曾敬奉罗德和罗扎尼茨，而其宗教—神话内蕴颇为朦胧。一些研究者视之为氏族的祖先之灵［其称谓“罗德”（род），来自родоначальник，意即“始祖”］；另有一些研究者则视之为司繁衍和丰饶之神灵。据鲍·亚·雷巴科夫推考，罗德在基督教传入前是斯拉夫人所共同信奉的至高神。然而，此说未必可信。

那么，是否曾有全斯拉夫之神呢？有关这一问题，堪称众说纷纭。许多学者为浪漫主义和斯拉夫主义所左右，几乎将所知一切神名，甚至最不可信者，一概视为全斯拉夫神之称谓。嗣后始考知：其中一些神为东支斯拉夫人所信奉，一些为西支斯拉夫人所信奉，另一些则为南支斯拉夫人所信奉。

[image: alt]


德国沃尔加斯特一教堂石刻：部落之神和战神格罗维特

惟有“佩伦”此称，见诸斯拉夫人各个集群。而所谓“佩伦”，无非是雷神之代称罢了。人们通常将斯瓦罗格（斯瓦罗日奇）和达日季博格视为全斯拉夫神，亦有将维列斯列入其中者。而以上所述也未必可信。

至于部落神之崇拜，同样无非是揣测而已。中世纪的著作家和编年史家，诸如梅泽堡的提特玛尔、不来梅的亚当、萨克索·格拉玛蒂库斯等，曾提及一些神名，看来是西支斯拉夫人，特别是濒临波罗的海地区斯拉夫人所奉部落神或地域神之称谓。当然，上述部落神中，有些颇有可能博得尤为广泛的尊崇，似已成为若干部落共奉之神。斯维雅托维特即属之。其圣所位于吕根岛的阿科纳，1168年毁于丹麦人之手。拉德戈斯特为柳蒂齐人
〔325〕

 所奉之神。而崇拜此神之风，甚至在捷克人中亦有迹可寻。特里格拉夫为分布于极西部波罗的海地区诸部族所奉之神。诸如鲁格维特（吕根岛居民所奉）、格罗维特（又名“雅罗维特”，为德国的沃尔加斯特居民所奉）、普罗夫（瓦格尔人
〔326〕

 所奉）、女神席瓦（拉贝河流域斯拉夫人
〔327〕

 所奉）等部落神，亦为人们所知。据推考，达博格似为塞尔维亚人之部落守护神，后演化为与基督教信奉的上帝针锋相对之神。留存于世之神名，远不限于此，均有待探考。

神；恶灵；魔鬼

“神”一词（俄语бог，音译“博格”），斯拉夫语中古来有之，并见诸斯拉夫语族诸语，同古伊朗语之baga以及古印地语之bhaga亦有亲缘。据语言资料可知，此字基本含义为“福气”、“机运”。例如，由此衍生的бог-атый（“富足的”）一词，意谓有“博格”（бог），即有“福气”；由此衍生的у-богий一词，其前缀у，意谓“失去”或“分离”；波兰语的zboze一词，为“丰收”之意；卢日支语
〔328〕

 的zbožo、zbože两词，则为“牲畜”、“富足”之意。天长日久，有关“机运”、“行时”、“福气”、“走运”等的观念，遂呈现为某种似可授人以机运的神灵形象。相传，15世纪初，莫斯科有一次举行沙皇婚礼盛典，两大臣因座次发生争执。其中之一讥讽另一大臣说：“你兄弟的‘博格’
〔329〕

 在‘基卡’
〔330〕

 里［意即：‘福气’在‘基契卡’里，‘在妻子身上’］；可是，你的‘基卡’里并没有‘博格’。”后者兄弟所娶正是御妹。
〔331〕



斯拉夫人所共同笃信的另一超自然体，称为“Бес”（俄语，意即“魔鬼”）。看来，“Бес”一词，始而泛指一切超自然者及令人生畏者［试与立陶宛语baisas（意即“恐怖”）、拉丁语foedus（意即“可怖的”、“丑恶的”）相较］。俄语中，бешеный、беситься两词迄今犹存。
〔332〕

 基督教为人们所皈依后，“Бес”一词，成为“恶灵”的同义语，与“恶魔”、“撒但”
〔333〕

 两词的概念相等同。

“Чёрт”
〔334〕

 这一概念的境遇，犹如上述。这一形象在基督教传入前的含义如何，却颇感朦胧。Чёрт一词之由来，亦然。试图对此加以阐释者，不乏其人。其中以卡雷尔·埃尔本往日的推断最为可信。据他看来，该词来自古斯拉夫语的krt，发音与西支斯拉夫人所奉之神Krodo相近似，与捷克人所奉之家神křet（skřitek）、波兰人所信奉之家神skrzat、拉脱维亚人所信奉之家神krat相雷同。
〔335〕

 显而易见，其字根与крачун（корочун）相同，该词同样见诸斯拉夫诸族及其某些邻族。Крачун（корочун）赋有多种含义，诸如：“隆冬的圣诞节节期”、“节期的面饼”、某一与严冬和死亡相联属的精灵或神。俄语中有这样的说法：“他让‘科罗纯’
〔336〕

 摄走了！”意即“他已不在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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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古老教堂中的石刻，似为斯万托维特——战神和预言之神

由此可推知，古斯拉夫人崇信司掌严冬和死亡之神；此神似为严冬的酷寒和幽暗之化身。某形象（即krt—črt
〔337〕

 ）一分为二的迹象清晰可见。这一形象似同光明与黑暗两本原的二元观念不无关联。然而，俄语крт
〔338〕

 这一字根几近泯灭，而чрт—черт
〔339〕

 ，迄今犹见诸斯拉夫语族诸语，并成为一切邪恶的超自然力之化身。俄语“чёрт”（意译“魔鬼”），则成为基督教所信之魔鬼的同义语。

部落崇拜之演化为国家崇拜

伴随阶级之分化，斯拉夫人诸部落逐渐转入国家的社会生活形态，部落崇拜演化为民族与国家的崇拜的条件随之出现。对斯维雅托维特的崇拜之所以在分布于濒临波罗的海地区的斯拉夫人中广为传布，其原因似在于此。东支斯拉夫人地区，基辅的弗拉基米尔大公曾试图创立全国性神殿以及国家崇拜。据地方志记载：公元980年，他将诸神（佩伦、维列斯、达日季博格、霍尔斯、斯特里博格、莫科希）之像齐奉至基辅一座山丘，晓谕民众对其祝祷和献祭。某些研究者持之以过度批判态度（如阿尼契科夫），断言：诸如此类“弗拉基米尔之神”，萌生伊始即是大公神或侍从神，其崇拜在民间无任何根底可寻
〔340〕

 。然而，此说并不可信。诸如霍尔斯、达日季博格等太阳神以及女神莫科希，显然亦为民间信奉之神。弗拉基米尔无非是希冀使诸如此类神祇一变而为其公国之正式神，借以实现公国的思想统一。

弗拉基米尔大公费尽心机，执著于创立公国神殿，将源出于斯拉夫人信仰之神包容其中，但似乎并未如愿以偿。时隔仅8年，他便从拜占廷恭迎基督教入于其国，并勒令举国上下虔诚皈依。基督教同已具规模的封建关系尤为契合。于是，基督教虽则迟缓，却渐渐克服民间之阻遏，弘扬于东支斯拉夫人中。南支斯拉夫人地区，景况亦然。西支斯拉夫人迫于封建王权的威势，亦相继皈依该教。然而，他们所奉却是罗马的天主教。

基督教在斯拉夫人中之传布，伴之以该教与旧有宗教之浑融。基督教僧侣亦潜心于此，以期使新传入的信仰较易于见纳于民间。往昔的农事节期及其他节期，无不附丽于教历的种种节期。旧时所信神祇渐与基督教的圣者相融合，其原名大多已不复闻，职司和表征则加之于诸圣者。譬如：佩伦依然被奉为雷神，却称为“先知伊利亚”；司掌牲畜之神维列斯——称为“圣弗拉西”；女神莫科希——称为“圣帕拉斯克瓦”或“圣彼雅特尼查”
〔3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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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拉夫神话中之神维列斯

斯拉夫人的“低级神话”

斯拉夫人所信之见诸“低级神话”的形象，则较为稳定。时至今日，诸如此类形象几犹存于人们的信仰。然而，何者溯源于古代，何者属后世之增益，欲加以确考，往往并非易事。

斯拉夫诸族无不信所谓自然精灵。作为森林化身的精灵，大多见诸森林地带的信仰。俄罗斯人称之为“列希”（Леший），白俄罗斯人称之为“列舒克”（Лешук）、“普谢维克”（Пущевик），波兰人称之为“杜赫·莱希尼”（Duch leśny）、“博罗维”（Borowy）。
〔342〕

 凡此诸精灵，无非是斯拉夫务农者面对莽莽林海油然而生的惊骇之化身。一则，他们须向森林索地以耕种；再则，如置身林海，则有迷途，甚至葬身兽腹之虞。水之精灵，俄罗斯人称之为“沃佳诺伊”（Водяной）；波兰人称之为“托皮耶莱茨”（Topielec）、“沃德尼克”（Wodnik）［“托皮耶尔尼查”（Topielnica）、“沃德尼查”Wodnica）］；捷克人称之为“沃德尼克”（Vodnik）；卢日支人称之为“沃德尼·穆日”（Wodny muž）［“沃德纳·若纳”（Wodna žona）］；如此等等。
〔343〕

 诸如此类水灵，较之心地稍善、好以捉弄人为戏的所谓林妖，则尤为令人畏惧。显而易见，一为堕于河湖，一为迷途林中，两者自然不可相提并论。田野精灵的形象，更是饶有意味。俄罗斯人称之为“波卢德尼查”（Полудница）；波兰人称之为“波乌德尼采”（Południce）；卢日支人称之为“普日波尔德尼查”（Připoldnica）；捷克人称之为“波莱德尼采”（Polednice）。
〔344〕

 相传，田野精灵之形象为一妇女，身着素服；每逢正午酷热难当，人们照例归家休憩，该精灵即至田野显形与冒正午之炎热而劳作者。据说，违此惯例者，波卢德尼查则取其头颅，或以他法予以严惩。这种所谓“日中精灵”，无非是酷暑之化身。波兰、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山区，则崇信山灵。相传，其职司为守护财宝或佑护山民。波兰人称之为“斯卡尔布尼克”（Skarbnik）；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称之为“佩尔克曼”（Perkman）［来自德语Bergmann，意即“山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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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神、战神佩伦（古老绘画）

另有一种精灵，称为“维拉”（Вилы）。其形象较为繁复，而且尚欠清晰。信维拉之风，塞尔维亚人中尤甚［保加利亚人称之为“萨莫维拉”（Самовила）、“萨莫迪瓦”（Самодива）。这一形象，同样见诸捷克和俄罗斯的著述。一些著作家认为：该精灵形象古来有之，为一切斯拉夫人所信。另一些著作家则认为：信此精灵之风，终究不过是囿于南支斯拉夫人而已。所谓“维拉”，无非是森林、田野、山峦、水域或者空际等之种种精灵的统称。它们对世人或友善相待，或作祟致厄——视其所作所为而定。维拉这一形象不仅见诸宗教信仰，南支斯拉夫人的叙事歌中同样有迹可寻。这一形象之由来，尚待探考。毋庸置疑，它无非是种种成分融合而成——既有自然现象的化身，似乎亦有关于亡灵之意象，同时又不乏所谓丰饶之力。俄语“вилы”一词，显然属斯拉夫语。至于其词源，则众说不一。有些人认为源出于动词вити（意即“追逐”、“夺取”）。有些人则认为源出于вилити（意即“狂舞”）［捷克语的vilny，为“好色”、“淫乱”之意；波兰语wił，意即“恐吓”、“用以吓飞鸟的草人”；波兰语另一词wiły，意即“蠢事”、“癫狂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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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神以及众神之父斯瓦罗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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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拉夫人所信之林灵列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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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拉夫人所信之水灵沃佳尼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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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拉夫人所信之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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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木女神莱斯尼·泽恩卡

鲁萨尔卡（Русалки）这一形象之缘起，则较为清晰。然而，它又较为繁复。
〔345〕

 鲁萨尔卡这一形象，至少是它的某些类似形象，见诸一切斯拉夫人的信仰。有关这一形象，堪称聚讼纷纭。一些人认为：鲁萨尔卡是水之化身；一些人则视之为女溺水者；如此等等。据一些人之说，русалка，来自русый（具有“光亮的”、“鲜明的”之意）；据另说，来自русло（意即“河床”），如此等等。据推考，此字之滥觞并非斯拉夫语，而是拉丁语，字根为ros
〔346〕

 。

对东支斯拉夫人所信之鲁萨尔卡，德·康·泽列宁作了极为翔实的探考。
〔347〕

 他搜集了大量有关的实际资料，而对诸如此类信仰之由来所持见解却失之于偏颇。自从弗·米克洛希奇的著作（1864年）
〔348〕

 、亚·尼·维谢洛夫斯基的著作（1880年）等问世，人们豁然开朗，始有所悟。如果忽略古希腊—罗马以及早期基督教的仪礼对斯拉夫人的濡染，则无法了解有关鲁萨尔卡之信仰的原委以及与其有关的种种仪礼。地中海地区民族春夏之交的三一主日（五旬节）
〔349〕

 ，称为domenica rosarum，pascha rosata，希腊语作ρουσαλια。古希腊—罗马之“鲁萨利亚”，伴随基督教之传布于斯拉夫人中，则与该地区固有的春、夏两季的农事节期相复合
〔350〕

 。保加利亚人和马其顿人，迄今仍度所谓“鲁萨利亚”节（又称“鲁萨尔尼齐”）。这是一种夏季节期（定于三一主日前）。

俄罗斯人则度所谓“鲁萨利亚”周（亦定于三一主日前），并举行恭送鲁萨尔卡的仪式。鲁萨尔卡这一形象，或由少女装扮，或以草人充之。神幻的鲁萨尔卡（其形象为一少女，或居于水中，或居于田野和森林），属较晚期，18世纪始有据可寻。

这一形象在很大程度上是节期或仪礼的化身。看来，它与古代纯属斯拉夫的神话意象浑融难分。而诸如此类神话意象是如此纷繁，杂糅于其中者既有水之化身说（相传，鲁萨尔卡喜诱人入水，并加以窒息），又有关于妇女和姑娘溺死以及未领洗儿童夭亡（“非洁死者”）的观念，并不乏对种种丰饶精灵之信仰（据南支斯拉夫人之说，鲁萨尔卡徜徉于麦田中，游荡于稼禾上，以促使谷物、麻类等农作物丰产）。显而易见，鲁萨尔卡这一后起之繁复形象，最终取代诸如贝雷吉尼、沃佳尼查等早已有之的斯拉夫古老女水灵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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芭芭·雅伽挥舞一棒，面对鳄鱼形魔怪；相传，芭芭·雅伽为林中妖婆，丑陋而凶残，以人和儿童为食

综观当代斯拉夫诸民族的信仰，有关超自然体的其他迷信观念，依然比比皆是；诸如此类超自然体，或作祟致厄，或与人为善。它们或是恐惧之化身（人们因物质生产水平低下，面对种种自然力而深感畏葸），或为社会条件的体现。上述种种观念，有些溯源于前基督教时期，有些则萌生于较晚近的生活条件下。诸如乌克兰人有关兹雷登
〔351〕

 的意象，即属于后者（所谓“兹雷登”，被视为贫苦农民的厄运之体现）。

在教会的影响下，上述神幻形象大多归于“邪魔”这一称谓之下（譬如，白俄罗斯人即信称之为“邪魔”的精灵）。

巫医术与祛病法术

祛病法术无疑溯源于远古。同其他民族毫无二致，斯拉夫人的祛病法术亦与民间医术有着不解之缘。一些教会典籍中，曾提及祛病法术仪式（颇为朦胧）。与其相联属的种种精灵亦有述及：“……如罹疾疫，则诉诸法术祛除，或借助于‘诺乌兹’（即符物）、咒语，或献以种种祭品，将导致战栗之魔鬼驱除……”
〔352〕

 众所周知，以巫医术祛病之俗，迄至近代犹见诸斯拉夫诸民族（其他民族亦然）。据信，世间诸多病症无不有特定的恶灵为其化身。凡此种种恶灵可见诸形形色色的祛病咒语，诸如“抖鬼”、“烧鬼”、“黄鬼”、“痛鬼”等。

古斯拉夫司祭者及巫祝人员

有关古斯拉夫的巫祝人员以及宗教性仪式司掌者的状况，迄今仍有待探考。家庭和氏族的祭祀，主要由一家和一族之长行之。至于公众的祭仪，则操于称为“沃尔赫弗”的专职人员之手。这一用语虽经多方探考，其含义仍感朦胧。一说，волхв（“沃尔赫弗”）
〔353〕

 一词，表明斯拉夫人与外族不无关联：或与古克尔特人（“沃洛赫”、“瓦拉赫”为其称谓），或与芬人（此字来自芬语velho，意即“巫师”），乃至与日耳曼人（völva，意即“女预言者”）。总之，волхв一词，与волшебный、волшебство确有关联
〔354〕

 。而所谓“沃尔赫弗”，又是何种人呢？是否即是通常的巫师、萨满或事神人员呢？至于所谓“沃尔赫弗”，是否存在某种差异、等级，专职呢？诸如此类问题，很难予以确考。实际上，迄今仍有其他专事宗教—法术仪式者之称谓留存于此，诸如“术士”、“巫师”、“预言者”、“说法者”、“占卜者”、“魔法师”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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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于一海岛的人形灵体（新勃兰登堡，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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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拉夫人所信之恶灵

据探考，基督教传入罗斯后，沃尔赫弗成为旧有信仰的维护者，并成为反大公和反封建起义的领导者（诸如1071年起义
〔355〕

 ）。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基督教之传入罗斯，即是作为纯封建—大公的宗教。时至近代，斯拉夫诸民族中依然有巫师、术士、跳神者作法施术。人们笃信他们知晓隐秘之道，并可与邪祟相交通。同上述种种人员相并而存者，尚有溯源于古代的实施祛病法术者，即所谓的“巫医”（亦即“法师”、“巫师”）。祛病法术则与民间医术紧密相关。在民间信仰中，诸如此类巫医与巫师大相径庭。而身为巫医者，也往往以有异于巫觋自诩，公然声称：他们行术乃是凭借神力，而非仰赖邪祟。

有一种现象，颇值得注意。据俄罗斯人看来，芬人、卡累利阿人、莫尔多瓦人等异族之巫觋和巫医，是其中法力较强者。这一现象亦可见于其他民族。

毋庸置疑，所谓圣地和祭所同样为古斯拉夫宗教所有，间或有名副其实的圣所和庙宇，并奉有神像等。据考知，诸如此类圣所屈指可数，诸如吕根岛
〔356〕

 的阿科纳圣所、雷特拉
〔357〕

 的圣所、基辅的前基督教时期圣所（什一教堂旧址）。

至于祭仪的体制，已无从确考。然而，其主体不外乎献祭。“供奉祭品”、“陈设肴馔”、“享祭”、“鱼贯祈祷”等用语，在古代典籍中已是屡见不鲜。用于献祭者不仅有动物（“杀鸡以祭”，等等），重大时刻甚至有以生人献祭者。《系年纪事录》数处提及人祭。据记载，基辅居民齐至敬奉于山丘之神像前，“以子女祭祀魔鬼”；弗拉基米尔大公征伐雅特维雅格人
〔358〕

 凯旋而归，决意按旧俗以人祭奉神，用作牺牲者则靠抽签而定。
〔359〕



古斯拉夫人之神话以及宗教

古斯拉夫人的神话，惜已荡然无存，尽管似曾流传于世。教会典籍中屡次提及кощюны一词，即用以表达希腊语中的“神话”。
〔360〕

 鉴于古斯拉夫宗教遗存十分匮乏，某些研究者则执著于这样一种见解：这一宗教较之其他古代民族的宗教尤为贫乏和简陋。譬如，叶·瓦·阿尼契科夫即声称：“罗斯的多神教尤为贫乏，其所信奉之神祇微不足道，祭仪和礼俗十分简陋。”
〔361〕

 然而，人们之所以持此见，无非是由于对古斯拉夫宗教之探考尚欠翔实，有关文献资料亦感匮缺。倘若对古斯拉夫宗教之所知，譬如说，犹如对古罗马宗教之所知，那么，未必会有前者较后者贫乏和简陋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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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斯拉夫人所信光明之神达日博格（古老绘画）



第11章　古日耳曼人的宗教

在其所处历史时期，日耳曼人
〔362〕

 诸部落曾与古希腊—罗马世界诸文明民族有所接触。其发展水平同斯拉夫人大体相当，多数部落不久前始脱离纯氏族关系范畴。与此相适应，日耳曼人诸部落之宗教亦保留同样古老的形态。然而，日耳曼人诸部落和集群，无论就其各自的发展水平，抑或就其承受克尔特人和罗马人的信仰之濡染，继而承受基督教的影响而言，均相差极为悬殊。例如，固有宗教之存留于北部（即斯堪的纳维亚）诸部落，较之存留于南部，特别是西南部（即莱茵河流域以及多瑙河流域）诸部落，则尤为久远和根深蒂固。其原因在于：斯堪的纳维亚诸部落独处北域，与上述影响相隔绝。一般说来，忽视部落的和地理的差异，并置整个历史时期的种种变化于不顾，而将古日耳曼人的宗教视为浑然一体，其论述势必流于似是而非、执泥偏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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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神、暴风雨神托尔

文献资料与论著

可据以对古日耳曼人的宗教进行探考的文献资料，大致分为五大类：（1）考古文物；（2）古代罗马和希腊古典著作家的记述；（3）中世纪的基督教文献——教会布道词、主教信札、宗教会议决议等；（4）中世纪斯堪的纳维亚的古籍——《埃达》［《埃达》分为《老埃达》和《新埃达》：《老埃达》又称“诗体埃达”（10至12世纪），收入种种神话和关于英雄业绩的诗歌与传说；《新埃达》又称“散文埃达”（12至13世纪），为宗教与神话典籍］；（5）近代犹见之于世的古老宗教遗存，即民间信仰和习俗，大多见诸民族志资料。

上述种种文献资料，无不为人们所悉心探究。不仅如此，伴随德国民族运动的高涨，对日耳曼多神教古老状貌的探讨蔚然成风。这是宗教史研究的最初尝试之一。在此基础上，这一知识领域破天荒第一个古典学派——神话学派，应运而生（其代表人物有：雅科布·格林、威廉·施瓦茨、阿达尔贝特·库恩、威廉·曼哈特等）。神话学派失之于简单片面，并过分趋重于民间创作材料，视之为直接来自古代宗教和神话之遗存。时至今日，这一学派的研究方法已不再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现代学者对古日耳曼宗教大多持较为审慎的态度，昔日的理想化已销声匿迹；不仅如此，为了探考其究竟，则广征博引，借助于种种已知资料。然而，神话学派创始者们那开拓者的功绩，依然是不可磨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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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高神、众阿瑟之首、“众神之父”、与征战紧密相关之大神奥丁

图腾崇拜的遗迹

通观古日耳曼人的宗教，图腾崇拜这一古老信仰形态的遗迹依然可见。首先应提及的是一些部落的名称，诸如：“赫鲁斯克人”，来自“赫鲁茨”（heruz，意即“幼鹿”）；“埃布龙人”，来自“埃贝尔”（eber，意即“牡野猪”）。据神话之说，某些部落和氏族源出于树木，梅罗温格氏族为水妖的后裔。另有一则神话流布颇广。相传，人类无不源出于树木：男性出于梣树，女性出于赤杨。凡此种种，均可视为图腾崇拜（已有性别之分）的反响。
〔363〕



对所谓神圣动物的敬拜，亦可视为图腾崇拜之遗存。其中有些已演化为神祇之活的表征：狼和乌鸦，与奥丁相联属；斯堪的纳维亚神话中的金鬃牡野猪，亦与神祇相关联，如此等等。

古日耳曼人素有敬拜所谓圣石之风。考古文物（譬如，发现若干岩石，上有特意凿制的凹形）和教会著作家们的记述，即可资佐证。至于这一崇拜的奥秘，尚有待探考。据信，所谓圣石即类似近代洛帕里人所奉之“塞伊德”
〔364〕

 。教会著作家们并提及圣树和圣泉。所谓圣火崇拜，亦有述及；据记载，人们信圣火有除秽祛病之功效
〔3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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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日耳曼人以猪为形的祭祀用器物（约公元200年）

狩猎崇拜

对为数众多的自然精灵之笃信，同样溯源古远。地灵称为“埃尔弗”，山灵称为“特罗尔”，水中精灵称为“尼克斯”，地下精灵称为“格诺姆”，如此等等。有些精灵与人为善。有些则作祟于人，往往酷好恶作剧，戏耍揶揄，无所不至。对所谓擅长变化之精灵的笃信（如半人半狼精灵Werwolf），亦属之。上述种种信仰，均为狩猎民族生活的反映。他们所处自然环境十分严酷，而大自然之馈赠有时又颇为丰厚。诸如此类信仰，堪称古日耳曼宗教最富活力的成分，并留存于民间信仰；部分则蕴涵于民间创作，迄今犹存。
〔366〕



祛病等法术；占卜

日耳曼人地区，以法术祛病禳厄的仪式颇为盛行。其手段则是念诵咒语、乞灵于火以及种种护身符物，或让病者通过掘于地下之洞穴，间或亦有借助于草药者。人们对法术的笃信颇为炽烈，信巫觋确有某种超自然异能。饶有意味的是：关于神祇的意象同样带有法术色彩，日耳曼神话中之神往往被描述为法力高强的术士。

通观日耳曼人的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占卜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人们观鸟之飞翔，视圣马之动态，以测休咎。求签问卜之风尤盛
〔367〕

 ，众皆沉迷于凭签语（刻于签上的金石文
〔368〕

 ）预断吉凶。

冥事崇拜

日耳曼人对死者施以种种丧葬仪礼。与其相联属的宗教信仰究竟如何，迄今仍十分朦胧。各地葬式不尽相同。有些地区盛行火葬（肇始于青铜时代，塔西佗对此亦有记述），有些地区则行土圹葬。
〔369〕

 据阿庇安之记述，日耳曼人（苏埃维人
〔370〕

 ）信死者仍可复生；因此，他们对死似乎并不视若畏途。至于其所谓“复生”究竟如何，尚待探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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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岩画：捐躯武士之灵体乘舟赴彼世

加之，据日耳曼神话之说，武士英勇捐躯，可飞升于奥丁的光明之宫“瓦尔哈拉”，终日宴饮享乐。敬祀亡者之风，早期基督教著作家即已述及（sibi sanctos fingunt aliquos mortuos，意即“将某些亡者奉若神圣”）
〔371〕

 。对亡者的祭拜，显然采取家庭—氏族的祖先崇拜方式，由家长或族长主之。

部落神与圣地的崇拜

回溯与古罗马人有所接触的历史时期，对部落守护神以及部落圣地的崇拜，无疑是古日耳曼宗教最主要的形态。所谓圣地中，为人们最崇重者莫过于圣林。有关圣林的记载，古罗马著作家的著述中比比皆是。每一部落均各有其圣林。圣林不仅是举行公共献祭和种种仪式之所，而且是部落集会和商讨全部落大事之地。巴塔弗人
〔372〕

 、弗里西人
〔373〕

 以及赫鲁斯克人
〔374〕

 的圣林颇为著名。伴随部落联合的出现，诸如此类为人们所崇重之处所，往往成为若干部落举行宗教仪式的中心，或成为众所敬奉的圣地。例如，苏埃维人诸部落中最强大的塞姆诺恩人
〔375〕

 ，其所在地域的圣林便成为全苏埃维人联盟之圣地（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XXX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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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武之神女瓦尔基丽娅

至于往昔所崇奉的部落守护神，所知已寥寥无几，而且大多为全部落联盟敬奉之神。古罗马著作家曾提及下列部落神：坦法娜——马尔斯人
〔376〕

 及其亲缘部落所奉之女神（塔西佗《编年史》，I 51）；巴杜亨娜——弗里斯人所奉之女神（同上，IV73）；奈尔图斯——日德兰半岛七部落联盟
〔377〕

 所奉之女守护神，其祭所设于一海岛上（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XL）；阿尔克——纳哈纳瓦尔人
〔378〕

 所奉之孪生神（同上，XLIII）。莱茵河下游地区敬奉女神奈哈伦尼娅；此神之名可见于为数众多的铭文和造像（26件）。奈哈伦尼娅，似为巴塔弗人所奉之神
〔379〕

 。通观全日耳曼神殿诸大神，某些神（即使并非全部）之起源，亦与若干部落和部落联盟息息相关。不仅如此，诸如此类神祇形象异常繁复，所包蕴成分之滥觞亦十分驳杂。

全日耳曼神祇

南支日耳曼人诸部落所奉之沃丹（沃坦），与北支日耳曼人之奥丁形同一神。这一形象堪称纷繁驳杂，而且颇为朦胧。它既蕴涵自然神的化身之成分（沃丹是暴风和龙卷风之神），又是亡者之神、冥世之主、亡灵接引神。回溯军事民主制时期，征战频仍，沃丹（奥丁）遂居群神之首。据北支日耳曼人神话之说，奥丁居于光明之宫“瓦尔哈拉”；称为“瓦尔基丽娅”的尚武神女，将英勇捐躯者之灵体导至奥丁驾前。
〔380〕

 相传，奥丁为主神、尚武之神，又是睿智的术士，谙于神圣的、与法术相关联的金石文。据南支日耳曼人看来，沃丹与人们的心理状态息息相关，是为激愤、狂暴、恣肆之化身。看来，这一形象不乏某些萨满教观念的余痕。与沃丹紧密相关的，尚有一种奇特的观念，迄今犹存于德国，即笃信所谓“怪异猎物”——相传，为随暴风和龙卷风隐没于天地间的尸群。时至今日，某些地区仍将所谓“怪异猎人”称为“沃德”（在瑞典，则称为“奥登”）。
〔381〕

 至于沃丹这一形象的上述种种特质孰早孰晚，确难以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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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饶女神、爱与美之女神弗蕾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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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女瓦尔基丽娅在最后决战之时

通观其他诸大神形象，自然神话的特质居于主导地位。试以下列诸神为例：斯堪的纳维亚的托尔（即南支日耳曼人所信之多纳尔），为雷电之神，手执雷锤；提乌（齐乌），为朗空之神；巴尔德尔，为光明之神，司丰饶、春和植物；弗雷尔，亦与丰饶有关；洛基，为狡黠、诡诈之火神。

上述诸神大多与农耕有某种关联。相传，托尔便不同于奥丁。前者的敬拜者多为农民，而后者则为尚武的贵族所奉。然而，跻于全日耳曼神殿的诸神，颇有可能不乏始而为地域和部落之神者。例如，托尔主要是在挪威和冰岛为人们所崇拜，弗雷尔则主要是在瑞典。

日耳曼人全民族神殿之形成，同其他民族毫无二致。它既是部落际联合的反映，又是部落际联合的手段。抗击古罗马人期间，日耳曼人中的这一趋势与日俱增。就此而论，塔西佗借反罗马部落联盟
〔382〕

 使者之口所讲的一番话颇为典型，其大意为：起义者以全日耳曼之神的名义，欢迎乌比人
〔383〕

 诸部落（罗马人的纳贡者）回归（塔西佗《历史》，LXIV）。
〔384〕



神话

有关古日耳曼人的神话，所知极为匮乏。传世者实则无非是北支日耳曼人（斯堪的纳维亚人）的神话意象，并有晚近的、显然并非固有的成分混糅其中，而且经历了文学改铸。诸如此类神话意象，主要蕴涵于《老埃达》诗集中。这部古老诗集的编者，为冰岛人塞蒙德·西格福松（辑成于11至12世纪）。塞蒙德所搜集和修订的《埃达》诗歌，一部分溯源于尤为古远的时期，即9至10世纪。然而，综观《埃达》诗歌，尤其是散文体《新埃达》的神话改制之作（出于冰岛人斯诺里·斯图鲁松之手，成书于13世纪），基督教神学的影响清晰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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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岩画：似为武士赴最后决战之地（发现于西欧英格兰，公元9世纪）

《埃达》所收多为宇宙起源神话。日耳曼人笃信：诸神尚未统摄寰宇之前，曾有另一些强有力的超自然灵体栖身于其间，这便是众巨灵“约通”。诸神将名叫“伊米尔”的巨灵殛杀，以其尸骸造天地。诸神继而以树木造人：以梣木造男，以赤杨造女。群神（“阿瑟”）居于天界之神域“阿斯伽尔德”（犹如古希腊神话中之奥林波斯山），尽情享宴饮游戏之乐。

据神话之说，众阿瑟为巨灵所扰，后与其战于天穹，继而又与另一批神“瓦恩”鏖战。瓦恩之缘起究竟如何呢？所谓“瓦恩”，显然是某些异族成分的化身。据一些研究者看来，这些异族无非是南支日耳曼人诸部落；据另一些学者推断，为瑞典人，即维纳恩湖地区居民，以及芬人，乃至斯拉夫人，即所谓的温人、温德人
〔385〕

 。
〔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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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雷神托尔（属公元1000年）；（中）古老的丰饶男神（属公元11世纪，瑞典）；（右）古日耳曼人丰饶之神的木像（约属公元300年）

有一则神话颇引人注目。相传，司掌春和丰饶之神、俊美的巴尔德尔，死于狡黠、凶狠的洛基之手——因中后者之毒计，为柔软无害的槲寄生枝条所杀。
〔387〕

 这一神话情节饶有意味，詹·弗雷泽视之为一种征象，表明对丰饶的崇拜与对槲树（或橡树）及其寄生植物（槲寄生）的崇拜紧密相关。槲寄生似为丰饶精灵的灵气之所钟。
〔388〕



斯堪的纳维亚神话中，尚有种种邪恶精灵（相传，均生于邈远古代之巨灵），诸如：狼妖芬里尔、火界主宰苏尔特尔、主宰死亡和地府的幽冥女神赫尔、恶犬伽尔姆尔（守护地府之门）、巨龙法弗尼尔、称为“阿尔弗”的众黑侏儒（生于伊米尔尸骸之蛆虫），等等。显而易见，神话幻想中的上述邪恶形象，在很大程度上溯源于部落间攻伐频仍、凶悍的海盗劫掠迭起之时期。诸神和英雄与种种邪恶势力鏖战不休。英雄中最著者为西古尔德（斯堪的纳维亚神话中赫拉克勒斯式的人物）。

描述世界未来之终结的末日神话，颇引人注目。它见诸《埃达》第1歌“女预言者的预言”，歌中不乏有关宇宙前景的描述。据说，邪恶势力终有一天要发难，诸神和世人将殒灭于最后的鏖战，世界将在弥天大火中化为灰烬。《埃达》对这一浩劫作了淋漓尽致的描绘，忧郁之情溢于字里行间：





东隅，铁林之中，老妖（群魔之母）

产期已临，芬里尔诸子相继降生。

诸子之中更有一子，人躯兽面，

终将成为寰宇之灾星。

此妖酷好啖食死者之肉，

群神的宝座溅满斑斑血迹……

恶犬伽尔姆尔在格尼帕赫利尔
〔389〕



罅隙之侧狂吠。

锁链挣脱，狼妖奔突而出……

一场凶杀恶战，手足相残；

血亲反目成仇，不共戴天；

邪恶有增无损，污秽充溢世间。

斧钺之世、刀剑之世、残盾之世，

风雪弥漫之世、豺狼横行之世，

——这便是世界行将毁灭时之情状……

世上无一有怜悯之心者……

一艘巨舸自北而来——

运载死者尸骸而去，掌舵者正是洛基。

邪魔簇拥狼妖，铺天盖地而来：

统领妖军者便是毕莱普特的兄弟……

太阳幽暗无光，大地沉没海底，

星辰自苍穹陨落。

热浪漫卷大地，这生命的哺育者，

炽盛的烈焰将天宇吞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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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支日耳曼人神话中的宇宙之树

既历浩劫，天地万物已荡然无存。继之而来的，则是万物复苏和乾坤再造：光明之神巴尔德尔将离冥府，再生诸神和世人将重享福乐安泰。

通观这幅世界末日的情景，基督教《启示录》的痕迹固然清晰可辨，诸如丰饶之神巴尔德尔死而复生这样别具一格的神话意象以及前基督教那种光明与黑暗两种力量相争衡之观念，同样有迹可寻。

总之，北支日耳曼人的神话（不限于末日神话），无不为忧郁和壮伟两种意象所充溢。上述两种意象，与攻剽频仍的蛮族诸部落之尚武生涯恰相契合。诸部落均由崇重劫掠的氏族贵族统辖，这种神话正是其世界观的反映。

然而，综观北支日耳曼人的神话，又不无较为明丽的线缕编织其中。这便是民间对丰饶之神的农事崇拜。

《埃达》中的神幻形象，并不限于上述诸神。较著者尚有：诺恩女神，即命运女神，为三姊妹（乌尔德——司往昔和命运，韦尔丹迪——司现时和成长，斯库尔德——司未来和职责）；宇宙之树，即称为“伊格德拉西尔”的梣木；奥丁的八蹄神驹“斯莱普尼尔”；诸神与诸英烈的神圣表征——托尔的雷锤“姆约尔尼尔”、西古尔德的宝剑“格拉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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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之神巴尔德尔被盲神霍德尔误伤致死（公元1840年绘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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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日耳曼人的神幻形象（发现于奥伊廷附近的沼泽，德国）

祭司；女预言者

曾对日耳曼人大事攻略的古罗马统帅尤利乌斯·凯撒，察觉日耳曼人不同于克尔特人。日耳曼人“并无德鲁伊德
〔390〕

 主持祀神仪式，对献祭亦不尽心竭力”（凯撒《高卢战记》，VI 21）。
〔391〕

 凯撒并记述了日耳曼人（苏埃维人）一种饶有意味的古俗：占卜和祈请神谕（军旅之事亦然），均操于老妪之手，即所谓的名门贵妇（matres familiae）。由此可见，当时日耳曼人中的母权制遗存依然十分可观（同上，I 50）。
〔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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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致木雕图案：群蛇和精魔（公元9世纪）

同罗马人的较量，加速了日耳曼人氏族公社制的解体。凯撒之后，时光流逝已逾150年，塔西佗依然记述了日耳曼祭司（sacerdotes）地位之显赫。祭司之权威，甚至为部落的首领—王者（reges）和军事长官（duces）所望尘莫及。司法大权正是操于祭司之手。他们假借神谕，可判处死刑以及他种刑罚（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VII）。所谓部落民众大会，亦由祭司主持（同上，XI）。有关奉神的一切事宜以及献祭、占卜，祭司更是责无旁贷。至于身居高位的祭司究竟出自哪一社会阶层，任一古代著作家均未述及，诚为憾事。据阿米亚努斯·马尔策利努斯所记，勃艮第人
〔393〕

 的大祭司永不更换，即终身罔替，即使确有罪愆，亦不得追究。而王者的境遇却迥然不同：不仅因征战败绩，须引咎自责；即使国计民生处于逆境，诸如年景欠佳等，亦罪责难逃，乃至遭废黜（阿米亚努斯·马尔策利努斯《历史》，XXVIII 14）。

由此可见，当时盛行的神圣王者体制之一斑。据信，神圣的王者其人具有某种感应之力，与国计民生和自然景况息息相关，而其实权却微乎其微。

纵观塔西佗所处以及继之而来的时期，无论是日耳曼人的社会生活中，抑或其宗教领域，妇女的作用依然颇为可观。塔西佗写道：“据他们看来，妇女具有一种神圣的和预知未来的本领（sanctum aliquid et providum），对其预言从不等闲视之，对其预断从不置若罔闻。”（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VIII）一些女预言者备受尊崇。她们对公众事宜颇具左右之力；影响所及，又往往并不限于其所在部落。其中最著者当推布鲁克特尔人
〔394〕

 的维莱妲。她被奉若神明，在公元69～70年戚维利斯起义期间曾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VIII；《历史》，IV 61、65；V 22、24）。
〔395〕

 一些日耳曼人对女预言者据有如此显赫的权位耿耿于怀，甚至在起义方兴未艾之时即已牢骚满腹，抱怨道：“即使任人主宰，让罗马皇帝在我们头上作威作福，也比让日耳曼妇女发号施令更体面一些。”（塔西佗《历史》，V 25）此前不久，阿尔布鲁娜（即奥里尼娅），亦享有同样的尊崇（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VIII），继而则是汉娜（狄翁·卡西奥斯《罗马史》，XVII 5；并参阅同书，XXXVIII 48）。

据说，这些处女确有预卜休咎之能，颇似行萨满术的女巫。纳哈纳瓦尔人有一种习俗，显然也是女萨满行术之遗风。据塔西佗记述，该部落的男祭司身着女装（《日耳曼尼亚志》，XLIII）。诸如此类与女巫行萨满术紧密相关的男着女装之风，亦可见于西伯利亚和北美诸民族。

祭仪

日耳曼人的祭仪并不繁缛，主要是向神献祭和卜测神意。献祭残酷异常，以生人祭神之事屡见不鲜。献作牺牲者，大多为战俘（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XXXIX；《编年史》，I 89）。部落互为仇雠，兵戎相见，有时并互以对方预献战神。于是，战败者悉数遭杀戮：战士、马匹，以及“一切有生命者”，无一幸免（塔西佗《编年史》，III 56）。基姆布尔人
〔396〕

 曾对意大利大事攻略，其专司预言的年迈女祭，即亲手杀戮战俘，以祭神灵。她们并视牺牲的血浆和内脏，以断征战之胜负（斯特拉本《地理》，VII 2、3）。

这种惨绝人寰的血祭，同样源出于风靡其时的剽悍尚武。

日耳曼人素无圣所和庙宇。行祭之地为圣林，圣林中设有祭坛。日耳曼人亦无神祇造像；间或遇有所谓偶像，无非是将木料稍加砍削，权供祭拜之用罢了。
〔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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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冰岛人之祭坛

基督教化与前基督教信仰之遗存

基督教在日耳曼人诸部落的传布（约当公元4～10世纪），对古老信仰大有遏抑。长期以来，封建贵族和基督教布道者所强加之新教，民众始终予以抵制。为了求得和缓，基督教僧侣则改弦易辙，赋予某些旧有习俗和信仰以合法形式，希图以基督教教义予以乔装打扮。前基督教信仰之遗存，经久未衰。中世纪的魔鬼说、信恶灵邪祟之风的蔓延以及血腥的所谓“邪魔审判”。凡此种种，无疑均出自基督教神学家、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的宗教裁判所（异端裁判所）之手。然而，僧侣和宗教裁判者焚死数以千计的“邪魔”，又使人与“恶灵”相交通之说留存于世，实则正是仰赖古老的前基督教信仰，并因袭血腥人祭之故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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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之神巴尔德尔的葬礼

古老信仰之遗存，则以较为无害的方式存留于日耳曼人诸部族的民间习俗、信仰以及种种传说故事中（诸如关于称为“埃尔弗”、“特罗尔”、“格诺姆”、“温迪纳”等精灵的故事），不久前仍可见于民间仪礼，特别是与农事节期相关联者。

对诸如此类农事仪礼以及与其相联属的“低级神话”，威廉·曼哈特于19世纪60至70年代，继而詹姆斯·弗雷泽，进行了翔实的探考。
〔398〕

 曼哈特对与谷物收获息息相关之仪俗和神幻形象的探究，尤为缜密。原来，一切同收刈有关的仪式和习俗，无不蕴涵这样一种观念（尽管尚属朦胧）：似有某种精灵，即神秘灵体，寓居田野。收刈伊始，这些精灵即节节退避，最终隐于最后一束稼禾。这束稼禾便是无影无形的谷物精灵之化身，并成为某些特定仪俗和信仰的载体。于是，人们加以装饰，隆重奉至室内，以待翌年收获季节之到来。

诸如此类习俗，既可见于斯拉夫人，又可见于其他农业民族。至于将最后一束稼禾，乃至田中全部谷物视为精灵的化身之风，日耳曼人则尤盛于邻族。其化身或取禽兽之形，或假人身，诸如：“黑麦狼”、“黑麦犬”、“豚”、“雄鸡”等等，以及“谷婆婆”、“黑麦人”、“麦人”、“老叟”、“谷姑娘”、“燕麦新娘”、“小麦新娘”等等。凡此种种，绝不只是见诸文学创作的称谓。无论是其禽兽化身，抑或人形，均施之以种种法术，以期求得谷物丰稔。譬如，对克劳森堡地区盛行的一种收刈仪式，曼哈特即有所记述（此间将雄鸡视为谷物精灵的化身）。收刈将终，人们则取雄鸡一只齐颈埋于土中，一青年挥镰割去鸡头（作为来年收刈之演示）。倘若青年未能得手，农民则忧心忡忡，唯恐来年丰收无望。而这位失意者，则落得终年难脱“好公鸡”之名。
〔399〕

 上述仪式无非是这样一种观念的绝妙体现，即雄鸡是为田中谷物或丰稔之化身。

某些溯源于前基督教时期的神幻形象，即所谓神裔，与教会的观念相混糅，犹存于人们的记忆和信仰中。下列形象即属之，诸如：雇农鲁普雷希特，即圣诞老人（可与圣尼古拉相提并论）；霍勒夫人（德国北部地区所信奉）以及贝尔希塔（德国南部地区所信奉），均为妇女劳作的佑护神。

时至今日，仍有颇多同生死和丧葬有关的迷信观念和习俗流传于世，诸如：对死者有畏怖之感，信死者以圆舞诱人，信幽灵显现（贵族阶层则信所谓“白衣女灵”，似栖身于古堡），如此等等。民间迄今仍信所谓致厄法术和祛病法术，信所谓“掉换”婴儿（Wechselbalg）之说。相传，“掉换”之婴儿为格诺姆弃置某家门旁，以求收养（此等婴儿往往带有某种生理缺陷；人们因迷信而欲置之于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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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神奥丁与其坐骑斯莱普尼尔（瑞典古代岩画）



第12章　古克尔特人的宗教

关于克尔特人
〔400〕

 诸族的宗教，迄今所知极为匮乏，且均属其抗击罗马人以前的时期，即其公元前1世纪以前之风貌。可据以对这一宗教进行探考的资料分为两类：一为古罗马时期的考古文物，即种种造像和铭文，其数量颇多；一为古希腊—罗马著作家的著述。至于克尔特人的宗教在此以前的演化状况，迄今一无所知。迨至较晚期，古克尔特人的宗教经历了十分急遽的解体——始而为罗马化，继而则为基督教影响所致。

“德鲁伊德”

当克尔特人（高卢人）与罗马人接触频繁时期（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3世纪），克尔特人的社会尚处于氏族—部落制繁盛阶段，亦即处于这一制度向阶级形态转化的前夜。总的说来，其所处历史阶段要高于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古克尔特人诸部落，大多分布于伊比利亚半岛、高卢（今法国）和不列颠群岛。居住于高卢地区的诸部落，人们所知较多。其中最强盛者当推阿洛布罗格人、赫尔维蒂人、塞克万人、阿维尔恩人、埃杜伊人、特雷维尔人、内尔维人。上述诸部落，攻伐频仍，蚕食兼并屡见不鲜。迨至凯撒当政时期（公元前1世纪中叶），终于形成两大部落联盟在高卢角逐的局面：一个以埃杜伊人为首，另一个则以塞克万人为盟主。诸部落中，支系繁复的世袭贵族已分离而出。他们辖制其民，屡屡用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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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持弓和镰刀的埃苏斯

克尔特人这种贵族的和军事的氏族—部落制，在其宗教中亦有所反映。一切祭仪均操于专职祭司德鲁伊德之手。他们同世俗贵族串通一气，在克尔特人诸部落形成一个威势烜赫的特权阶层。虽然克尔特人的祭司尚未形成壁垒森严、世代相传的阶层，“德鲁伊德”这一称号却通常只有出身于部落贵族者方可企及。德鲁伊德结为跨部落集团，影响之广延及高卢全境。他们一年一度聚集于全高卢的宗教中心，即卡尔努特人
〔401〕

 地区。众德鲁伊德在其集团中推举一人为大祭司，终身罔替。希冀成为德鲁伊德者，须经漫长而艰苦的培育——持续之久，竟达20年。在此期间，须领悟祭司之奥秘，熟记为数众多的宗教颂歌和咒语。
〔402〕

 德鲁伊德亦可由妇女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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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克尔特人祭祀用具图案：大神塞尔侬诺斯与神幻动物（公元前1世纪）

所谓“德鲁伊德”权势极大，无怪乎克尔特人的宗教通常称为“德鲁伊德教”。他们主献祭，司占卜，施咒术，祛病禳厄，并通晓隐秘之道。

祭仪惨烈、蛮野，人祭之风极盛。所谓“人祭”，则同占卜有一定关联。许多祭仪行于祭祀所谓圣树（即槲树）与槲寄生之际。“德鲁伊德”（druid）一词即来自dru，意即“槲树”。以金镰割刈槲寄生枝条的仪式尤为隐秘；夜深人静，满月高悬，由德鲁伊德身着素服行之。

除充任祭司的德鲁伊德外，古罗马著作家的著述中尚提及两类与克尔特人的宗教信仰紧密相关的专职人员：一为欧巴格，即专事献祭者；一为巴尔德，即感奋的仪式歌演唱者，似属萨满教类型。

所谓灵魂转世说，是为祭司的主要教说之一。与其相并而存的、关于冥世的观念，亦在克尔特人中广为传布。据信，所谓“冥世”，或在地下，或处于水底，或位于海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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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克尔特人的德鲁伊德（西欧）

德鲁伊德被视为祭司，又被视为智者和预言者，在日常生活和政治生活中亦有极大影响

神祇

据已发现的铭文和造像，另据古罗马著作家的记述，可获悉为数众多的克尔特神祇之名。其中大多显然是地域和部落的守护神，而且通常即以其部落之名相称。例如：阿洛布罗格人之神称为“阿洛布罗克斯”；阿维尔恩人之神称为“阿维尔诺里克斯”；桑托恩人之神称为“桑提乌斯”；马尔萨克人之神称为“马尔萨克母神”；内尔维人之神称为“内尔维恩”，
〔403〕

 如此等等。
〔404〕

 然而，伴随部落间交往的日趋频繁，一些神祇崇拜者的范围亦随之扩大。诸如此类神祇之名，屡见于种种铭文。某些神甚至为高卢和不列颠诸克尔特部落所共同敬奉，诸如：贝莱诺斯（贝利斯、贝尔）、卡穆洛斯（库玛尔）、奥格米奥斯（奥格米安、奥伽姆）、埃苏斯（埃萨尔）等等。即使上述诸神，始而似亦为地域和部落之神。其名之由来以及载有其名的铭文之流布地域，即可资佐证。例如，女神布里甘提娅为布里甘特人
〔405〕

 的部落守护神，莫贡斯为莫贡蒂亚克人
〔406〕

 的守护神，杜米亚提斯为多姆山地区（今法国境内）所奉之神，埃苏斯似为埃苏维人
〔407〕

 的部落或氏族之神。
〔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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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克尔特人之德鲁伊德的神秘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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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古克尔特人所信奉之神塞尔侬诺斯，阿波罗和墨丘利侍立于其两侧（公元2世纪）；（右）法国境内罗讷河口地区的古克尔特祭坛（约公元前4世纪）

克尔特诸神既然始而被奉为公社和部落的守护者，势必大多保留异常古朴的风貌，其称谓或表征则是其古老图腾渊源的佐证。

某些神显然同狩猎崇拜有关。试以高卢诸神为例：莫库斯与野猪相关联，其名意即“牡野猪”；塞尔侬诺斯为“带鹿角之神”；Dea Artio（德阿·阿尔提奥），其形象与熊相似。神祇往往有以蛟为其化身者。
〔409〕

 爱尔兰并有鱼形之神。
〔410〕



另一些神祇则与家畜有关，显然被奉为畜牧业的佑护神。例如，女神埃波娜（来自epos，意即“马”），其形象为一骑马之女神；穆洛为形似骡或驴之神；塔尔沃斯的称谓意即“牡牛”；达摩娜为牛羊之女庇护神。
〔411〕



此外，尚有一些神显然同种种自然现象有关，其中有些似为丰饶和农业的佑护神，或属尤为繁复的形象。作为天界现象化身的诸神中，下列诸神被视为最著者，诸如：莱夫策提奥斯为闪电之神；塔拉尼斯（塔拉努库斯）为雷神，其表征为带有车辐之轮或雷锤（古罗马人将塔拉尼斯与尤皮特相混同）。崇拜诸太阳神（克罗姆、达格达、萨姆汉等）之风，不列颠群岛较之高卢尤盛。河溪、泉源之神，不可胜数。最受尊崇的神祇之一埃苏斯，显然是林木之神，一些研究者甚至视之为克尔特人所信奉之古老的独一神。
〔412〕



此神的两造像已为人们所知，其形象均为持斧劈柴者。其一（有神名），见于巴黎发现的一祭坛（在今巴黎圣母院所在之处）。古罗马诗人琉善将埃苏斯与泰夫塔特斯和塔拉尼斯相提并论。有鉴于此，一些学者推断：上述3神是古克尔特宗教所奉之至尊三联神。然而，此说尚乏确凿的论据，任何铭文中均未发现上述3神相并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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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克尔特人祭祀用器物，其上为所敬奉众多神幻人物形象

另一神奥格米奥斯同样引人注目。此神被奉为智慧和雄辩之神，往昔似为田野守护神。古希腊罗马著作家将此神与赫尔库勒斯相提并论
〔413〕

 （不仅如此，古罗马人亦将另一些克尔特神与赫尔库勒斯相提并论）。

古克尔特诸部落的剽悍尚武，导致一系列战神形象之萌生，或使原有之神负有征战职司，诸如：不列颠的贝拉图卡德罗斯（其名见诸14件铭文，意即“战功显赫者”）、卡图里克斯（意即“战王”）、科西迪乌斯、贝莱诺斯，贝利萨玛等。

伴随部落间贸易交往的日益繁盛，商业佑护神应运而生。古罗马人将诸如此类神祇与墨丘利和米涅尔瓦相提并论。

崇拜母神（拉丁文Matres或Matronae）之风，溯源于尤为古远的母权制时期。诸如此类女神通常被视为三联神。
〔414〕



除神祇外，古克尔特人并崇信为数众多的精灵、费厄、埃尔弗、精魔，并将林木、泉源、山石奉为神灵。

德鲁伊德教之衰微及其遗存

既然祭仪操于专职德鲁伊德之手，这一古老宗教的命运势必在很大程度上系于其权势之兴衰。古罗马人攻略高卢期间，尤利乌斯·凯撒对德鲁伊德采取扶持态度，希图借以遏制崇尚征伐的古克尔特贵族。高卢既已平定，古罗马对德鲁伊德则改弦易辙。奥古斯都和提比略相继对德鲁伊德加以挟制，力图贬抑他们在高卢民众中之声势。克劳狄乌斯大帝则“使以惨绝人寰著称的德鲁伊德教在高卢荡然无存”（历史学家斯维托尼乌斯语）
〔415〕

 。甚至在古罗马人看来，该教也惨毒已极。当然，所谓“荡然无存”，未免言过其实；然而，罗马化确使德鲁伊德之威势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而基督教之传布，则使古克尔特人的宗教陷于衰微。

尽管如此，这一宗教之遗存迄今犹可见于法国、英国、爱尔兰的民间信仰。对巫婆、巫师、埃尔弗和费厄以及种种精魅的迷信，即属之。至于古克尔特神殿诸大神，有些则悄然化为基督教之圣者，诸如：圣布里吉特、圣帕特里克。
〔416〕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由于爱尔兰和威尔士反英民族主义运动日益活跃，复兴古克尔特宗教的尝试在上述地区屡有发现。这一见诸爱尔兰和威尔士的新德鲁伊德教，致力于使古老的德鲁伊德教理想化，将其视为某种奥秘和深邃的智识。新德鲁伊德教并无根底可言，纯属知识层次的思潮。

[image: alt]


古克尔特人的铜像，似为神或英雄

注　释


〔1〕
 莫斯特文化（Mousterian），欧洲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因最早发现于法国的穆斯捷（法文Moustier，“莫斯特”为惯称，现译“穆斯捷”）而得名，位于法国的多尔多涅地区；典型器物为尖状器和刮削器、圆盘状石核打制的小手斧、石片锯齿状石器等，属其共生动物群体者有猛犸、披毛犀和驯鹿等。——译者注


〔2〕
 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 man），一类古人的统称，因1856年首次发现于德国境内尼安德特河谷一山洞而得名（该地区称为Neandertal，现译“内安德塔尔”）。据考古发掘，尼安德特人生活于距今20万至3.5万年，分布于欧、亚、非三大洲。——译者注


〔3〕
 “沙拜尔”、“费拉西”为惯称；前者全称“拉沙佩勒－欧圣”，惯译“拉·沙拜尔·圣”（La Chapelle aux-Saints），后者全称为“拉·费拉西”（La Ferrassie）。——译者注


〔4〕
 1931和1932年，在塔本洞穴发现大量石制器物和早期智人化石，并发现阿舍利文化期及莫斯特文化期早期的石器；在斯胡尔洞穴发现莫斯特文化期的石器、少量石斧及早期智人（属尼安德特人）的骨骼化石。据测定，塔本洞穴约在距今4万年前即有人居住；斯胡尔洞穴为人所居则晚数千年。塔本洞穴、斯胡尔洞穴以及瓦德洞穴，均属旧石器时代，发现于近东之卡尔迈勒（Karmel）地区。——译者注


〔5〕
 参阅И. И. 斯克沃尔措夫－斯捷潘诺夫《无神论文集》，莫斯科1959年版第245、339～345页。


〔6〕
 А. 勒鲁瓦－古朗：《史前（旧石器时代）宗教》，巴黎1964年版第36页。“上旧石器时代”（Эпоха Верхнего палеолита），苏联学术界惯用术语，亦即所谓“旧石器时代晚期”。——译者注


〔7〕
 А. 勒鲁瓦－古朗：《史前（旧石器时代）宗教》，巴黎1964年版第36页。“上旧石器时代”（Эпоха Верхнего палеолита），苏联学术界惯用术语，亦即所谓“旧石器时代晚期”。——译者注


〔8〕
 现代人（Homo sapiens），意即“智慧的人”，简称“智人”。有些学者称“古人”（即尼安德特智人）为“早期人”，称“新人”为“晚期智人”；晚期智人，通常又称“现代人”。据许多学者看来，“现代人”这一概念，系指新石器时代以后（即约公元前1万年至今）的人类。——译者注


〔9〕
 Н. 布勒伊：《距今4万年的洞穴艺术·奥瑞纳文化期的洞穴》，多尔多涅省蒙蒂尼亚克版。


〔10〕
 L. 莱维－布吕尔：《原始神话》，巴黎1935年版第146～153页。


〔11〕
 Д. Е. 海通：《图腾崇拜·其本质与起源》，斯大林纳巴德1958年版第104～106页。


〔12〕
 A. 勒鲁瓦－古朗：《史前（旧石器时代）宗教》，巴黎1964年版第85～98、113、151～152页。


〔13〕
 З. А. 阿布拉莫娃：《欧亚大陆旧石器时代艺术中的人像》，莫斯科—列宁格勒1966年版第29～31页。


〔14〕
 参阅П. П. 叶菲缅科《原始社会》，基辅1953年版第402～404页等。


〔15〕
 参阅С. Т. 托卡列夫《论旧石器时代女像的意义》——《苏联考古学》1961年第2期。


〔16〕
 参阅К. Д. 拉乌什金《奥涅加的圣所》——《斯堪的纳维亚论集》第Ⅳ、Ⅴ卷，塔林1959、1962年版。


〔17〕
 所谓古典的公社—氏族制度（Общинно-родовой строй），亦即原始公社制度，延续于漫长的历史时期，被视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形态。据一些学者看来，公社为以一定的所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组织或经济组织，诸如氏族公社、农村公社、地域公社等。氏族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结成的、原始社会的基本社会—经济单位，产生于旧石器时代的晚期或尤为古远的时期，始而属母权制；约当新石器时代末期，开始向父权制过渡，实行外婚制，生产资料公有，集体从事生产，平均分配，公众事务由推选的氏族首领料理，重大事宜由氏族成员会议商定。伴随生产力的发展，氏族制度开始解体，以一夫一妻制为基础的、按地域结成的农村公社逐渐形成。在原始公社制度时期，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结成的公社，亦即氏族，通常称为“氏族公社”（亦即母系氏族公社和父系氏族公社）。——译者注


〔18〕
 澳大利亚人（Australians），澳大利亚地区原居民，英国殖民者侵入时约有30万人，分属库尔奈、阿兰达、卡米拉罗伊等众多部落；从事采集、游猎，保持原始氏族公社、老人掌权等制度。据20世纪90年代统计资料，澳大利亚的人口约为1833.8万（其中原居民约占1.6％，约为26.55万人）。又据《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2008年鉴》，澳大利亚人口为20857000（操土著语言者为53000）。回溯往昔，澳大利亚原居民约分为400～700部落；每一部落约有成员100～2000人。卡里耶拉人、尼奥尔－尼奥尔人（纽尔纽尔人），为西北部诸部落中较著者；瓦卡人、卡比人，为东部诸部落中较著者；阿拉巴纳人、阿兰达人、瓦拉蒙加人、迪耶里人，为中部诸部落中较著者；卡米拉罗伊人、库尔奈人、纳里纳里人，为东南部诸部落中较著者。——译者注


〔19〕
 参阅W. 罗思《昆士兰北部、西部和中部土著居民的民族志考察》，布里斯班—伦敦1897年版；A. 豪伊特《澳大利亚东南部诸土著部落》，伦敦1904年版；B. 斯宾塞和Fr. 吉伦《中澳大利亚诸土著部落》（伦敦1899年版）、《中澳大利亚北部地区诸部落》（伦敦1904年版）；B. 斯宾塞《澳北区诸土著部落》，伦敦1914年版；C. 施特雷洛《中澳大利亚阿兰达部落和洛里查部落》，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07～1910年版；А. 埃尔金《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悉尼—伦敦1945年版。——译者注


〔20〕
 参阅Ph. 卡伯里《土著妇女·参与宗教仪礼者和非参与宗教仪礼者》，伦敦1939年版；《金伯利东部和南部的图腾崇拜》（载于《大洋洲》1938年第8卷第3期）；R. 和C. 伯恩特《南澳大利亚西部乌尔德亚地区实地考察的初步报告》，悉尼1945年版；《南澳大利亚乌尔德亚地区的部落游徙和神话》（载于《大洋洲》1941年第12卷第1期）；《南澳大利亚从“黑”到“白”的演变》，芝加哥1952年版；F. 罗兹《澳大利亚土著居民在社会进化中的地位》（20世纪初）。——译者注


〔21〕
 “团群”（Орда），一译“游群”。澳大利亚诸部落人数众多，远非始终均为统一体；通常分为地域性分支，民族学中称之为“地域性群体”，欧美学者著作中则往往赋以“团群”之称谓。所谓“团群”，原指突厥语、蒙古语诸民族的军事—政治组织或聚落；在民族志学领域，通常指以游动（游猎）生活为主的原始民族之社会结构。——译者注


〔22〕
 阿兰达人（Aranda），澳大利亚中部芬克河上游及其支流地区的原居民，从事采集和狩猎；原为澳大利亚人数最多的部落之一，分为5亚族，现仅存约千人；其图腾崇拜以及图腾神话颇为繁盛，亦极为典型。——译者注


〔23〕
 二元外婚体制［Дуально-экзогамное отделение (организация)；Dual Organization］，一种假想的氏族社会结构，其特点在于：两外婚氏族相互通婚，并结成永久联盟。伴随原始氏族的发展，一氏族一分为二，二元外婚体制则转化为两外婚胞族的联盟。往昔的民族志学家力图对这一现象加以阐释，并提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设想。据一些学者看来，这一体制是一原始部落为婚姻之所需而分为两外婚对偶体的结果；据另一些学者看来，是两以往互不联属的部落相并合的结果——亦为婚姻之所需。布·马利诺夫斯基对两种见解均持之以否定。他认为：所谓“二元外婚体制”，无非是社会对称总规律的个别事例。“二元体制可清晰地见诸一部落之分为两对偶体。这一体制可能被完全遗忘；然而，我敢预言：缜密考察所及之处，任何一未开化社会，均可发现结构的对称（Symmetry of structure），作为相互之承诺赖以实现的、不可或缺的基础。”——译者注


〔24〕
 诸如此类仪式，文献中称之为“茵蒂丘玛”。这一术语并不十分恰当。“茵蒂丘玛”为阿兰达语。据卡·施特雷洛称，这一用语并无“繁殖”之意；阿兰达人将“繁殖礼”称为“姆巴蒂雅卡蒂乌玛”。在其合著的近作《阿兰达人》中，鲍·斯宾塞和弗·吉伦则将阿兰达人的这种仪式称为“姆巴姆比乌玛”。


〔25〕
 B. 斯宾塞和Fr. 吉伦：《阿兰达人》第1卷，伦敦1927年版第148～153页。


〔26〕
 罗·史密斯指出，所谓“图腾动物”，即是克兰（氏族）的圣兽；其血被视为克兰团结一致的象征，被视为克兰与其所奉之神相交通的纽带；至于图腾崇拜，无非是人们将其社会结构的属性移植于自然界罢了（参阅《闪米特人宗教讲演录》，伦敦1907年版）。阿·范·赫内普指出：所谓“图腾崇拜”，无非是“整个社会亚类群体（即氏族）对其所在地域诸局部以及繁衍和生存于其中的动物之配置”（参阅《图腾崇拜问题之现状》，巴黎1920年版）。埃·迪尔凯姆将图腾崇拜视为任何宗教的基原形态。据他看来，图腾即是神的原型，即是原始克兰的象征；而克兰之崇拜神灵，亦即崇拜其自身（参阅《宗教生活的基原形态》，巴黎1912年版）。——译者注


〔27〕
 谢·巴·托尔斯托夫指出，群体与其所在地域的关联之被认识，是图腾崇拜的关键之一；“对人与某一（或某种）动物和植物之间所谓繁衍之渊源的认知，是图腾崇拜的思想基础”；“图腾崇拜是为早期氏族社会的宗教”（参阅《前氏族社会诸问题》，1931年版）。德·康·泽列宁指出：“所谓图腾崇拜，可视为人类氏族组织与这种或那种动物之间的思想纽带”（参阅《人类社会·氏族体制在思想范畴之移植于兽类》，1935年版）。亚·米·佐洛塔辽夫指出：“图腾崇拜，是对氏族关系之宗教意识的初始形态”；“对血缘亲之意识，使得对所谓亲缘的图腾观念无存在之必要，并伴随父系氏族之隆盛而渐趋泯灭”（参阅《西伯利亚诸民族的图腾崇拜遗存》，列宁格勒1934年版）。阿·费·阿尼西莫夫认为：图腾崇拜的精髓，是早期氏族社会所特有的那种社会集体的血缘结构见诸思想范畴的反映（参阅《埃文克人的宗教》，1958年版）。Д. Е. 海通指出：“图腾崇拜是初生之宗教”，图腾崇拜分布极广，其迹象和遗存见诸世界各地。——译者注


〔28〕
 参阅Д. 洛克伍德《我是原居民》，莫斯科1971年版第111～129页。


〔29〕
 耶尔克拉－米宁人（Yerkla-mining），澳大利亚原居民一部落，分布于今澳大利亚的南威尔士地区。——译者注


〔30〕
 W. E. 罗思：《迷信·法术·医术》——《北昆士兰民族志学通报》，布里斯班1903年版第5期。


〔31〕
 成年仪式（Обряды посвящения, Инициации；Initiation），亦称“成丁礼”、“成年式”、“加入仪式”，为许多原始部落青少年须领受的宗教仪式以及种种身心的考验、肉体的伤残和磨砺；领受此礼后，始被承认为社会的正式成员。有些部落，男女少年均须行之；有些部落则仅限于男性。一般为男女分别领受此礼。——译者注


〔32〕
 参阅Д. 洛克伍德《我是原居民》，莫斯科1971年版第30页。


〔33〕
 凯蒂什人（Kaitish），澳大利亚原居民一部落，分布于澳大利亚北部地区。——译者注


〔34〕
 纳里涅里人（Narrinyeri），澳大利亚原居民一部落，分布于墨累河流域。库林人（Kulin），澳大利亚原居民一部落，分布于墨累河下游及沿海地区。——译者注


〔35〕
 纳里涅里人（Narrinyeri），澳大利亚原居民一部落，分布于墨累河流域。库林人（Kulin），澳大利亚原居民一部落，分布于墨累河下游及沿海地区。——译者注


〔36〕
 罗·史密斯对原始宗教和习俗有所探考。据他看来，最古老的宗教社团系由依血缘结集的亲族形成；其成员并不限于人，奉为图腾的动物亦属之。这种所谓亲缘，即是古代献祭的基本方式（圣餐礼）之缘起。在其《闪米特人宗教讲演录》中，罗·史密斯指出：用作献祭之牺牲，即图腾动物，同享祭之神和与祭之人属同一血统、同一氏族，平日不得捕杀、食用；然而，每逢祭日，全族聚集，则宰杀奉为神圣的图腾动物，以其血和肉备成所谓的“圣餐”。据信，借助于这种方式，可使神灵与亲族更加亲密无间。——译者注


〔37〕
 参阅У. 切斯林《在澳北区游猎者中间》，莫斯科1961年版第163～171页。


〔38〕
 即澳大利亚人所信之“神幻时期”，被视为天地开辟、万物始创的时期。在民族志学文献中，所谓“梦幻时期”（Dream time）为“神幻时期”的惯称。相传，在所谓“梦幻时期”，神幻人物已度过其生活周期，赋予人类、动物和植物以生命，使地貌得以形成，使生活习俗得以确立。——译者注


〔39〕
 Д. 洛克伍德：《我是原居民》，莫斯科1971年版第210页。


〔40〕
 塔斯马尼亚人（Tasmanians），地处澳大利亚东南方之塔斯马尼亚岛的原居民，使用石、贝和木制器具，结为30～40人的群体，处于原始公社阶段，实行氏族外婚制。据考，塔斯马尼亚人约在万余年前与澳大利亚大陆隔绝；17～18世纪，尚有数千人，分为若干部落，从事狩猎、捕鱼、采集；后惨遭迫害和杀戮，人口锐减；1831～1835年间，约200名幸存者迁居弗林德斯岛，后渐趋灭绝。——译者注


〔41〕
 参阅В. Ф. 泽布科韦茨《前宗教时期》，莫斯科1959年版。


〔42〕
 对见诸塔斯马尼亚人地区的涂色砾石之宗教蕴涵，有着不同的揣测。有些学者认为：诸如此类砾石与“楚林噶”毫无二致；另一些学者则认为：砾石上之黑条和红条，是“离去之友”的象征。据J. 邦威克推断，所谓“离去之友”，并非在世者，系指亡故者而言；塔斯马尼亚原居民笃信：所谓“亡故”，即是“去往远方”（参阅J. 邦威克《塔斯马尼亚人的生活状貌与起源》，伦敦1870年版）。——译者注


〔43〕
 H. 林－罗思：《塔斯马尼亚的土著居民》，伦敦1899年第2版第65页。


〔44〕
 H. 林－罗思：《塔斯马尼亚的土著居民》，伦敦1899年版第55页。


〔45〕
 W. 施米特：《一神观念之由来》第1卷，明斯特1912年版第216～221页。


〔46〕
 巴布亚人（Papuans），太平洋地区新几内亚岛（又称“伊里安”或“巴布亚”）及其邻近众多岛屿和美拉尼西亚若干地域的原居民，人口共约500万（20世纪90年代），分为众多部落。巴布亚人一般从事刀耕火种，山区居民兼营采集、狩猎，仍保留氏族制度；在新几内亚地区，旧有的文化和往昔的信仰依然留存。——译者注


〔47〕
 参阅《剑桥大学民族志考察团赴托雷斯海峡地区考察报告》，剑桥1935年版（1898年，英国剑桥大学曾组成综合考察团，赴托雷斯海峡地区诸岛；其领导人为A. 哈登，W. 里弗斯为其成员）；R. 威廉森《英属新几内亚山区原居民马富卢人》，伦敦1912年版；G. 兰特曼《英属新几内亚地区基瓦伊岛的巴布亚人》，伦敦1927年版；P. 维尔茨《荷属南新几内亚的玛林德－阿尼姆人》，汉堡1922～1925年版；Н. Н. 米克卢霍－马克莱《阿德默勒尔蒂群岛》、《美拉尼西亚之行和第4次再访新几内亚》等（《米克卢霍－马克莱全集》第2卷，莫斯科—列宁格勒1950年版）。——译者注


〔48〕
 克兰（Клан；Clan），来自苏格兰高地语，意即“子孙后代”；古克尔特人用以指称“氏族”，偶尔也用以指称“部落”。在现代西方学术著作中，“克兰”一词的含义相当于“氏族”。——译者注


〔49〕
 美拉尼西亚人（Melanesians），西南太平洋地区美拉尼西亚岛群原居民，包括新喀里多尼亚人和斐济人等，部分居住于新几内亚岛，语言属马来－波利尼西亚语系（澳斯特罗尼西亚语系）美拉尼西亚语族，无文字；19世纪初，尚使用石、木制工具，从事刀耕火种；氏族制度正在解体中，某些地区已出现阶级分化。据20世纪90年代统计，人口共约170万。——译者注


〔50〕
 参阅R. 科德林顿：《美拉尼西亚人》，牛津1891年版；G. 布朗《美拉尼西亚人和波利尼西亚人》，伦敦1910年版；W. 布罗米洛《居留原始巴布亚人中20年》，1929年版；R. 帕金森《南海30年》，斯图加特1907年版。——译者注


〔51〕
 参阅C. G. 塞利格曼《英属新几内亚的美拉尼西亚人》，伦敦1910年版；R. 图恩瓦尔德《所罗门群岛和俾斯麦群岛考察记》，柏林1912年版；W. H. R. 里弗斯《美拉尼西亚社会史》，剑桥1914年版；A. 克勒默的有关著作（他所率领的德国大洋洲考察团，对密克罗尼西亚和美拉尼西亚岛群进行了考察，其成果载于《1908～1910年南海考察材料汇编》，主编G. 蒂莱尼乌斯）；F. 施派策《新赫布里底群岛和班克斯群岛民族志资料汇编》，柏林1923年版；B. 马利诺夫斯基《特罗布里恩群岛的原始经济》（载于《经济杂志》1921年3月号）、《西太平洋上的“阿尔戈”英雄》（伦敦1922年版）、《母权制公社调查》（载于《民族心理学和社会学》，1925年版）、《原始心理中的神话》（伦敦1926年版）、《西北美拉尼西亚野蛮人的性生活》（伦敦1929年版）；M. 莱恩哈特《新喀里多尼亚民族志札记》，巴黎1930年版；F. 萨拉辛《新喀里多尼亚和洛亚蒂群岛民族志》，慕尼黑1929年版。——译者注


〔52〕
 B. 马利诺夫斯基：《原始心理中的神话》，伦敦1926年版第107～110页。


〔53〕
 R. 科德林顿：《美拉尼西亚人》，牛津1891年版第118页。


〔54〕
 R. 科德林顿：《美拉尼西亚人》，牛津1891年版第120页。


〔55〕
 同上，第114～115页。


〔56〕
 B. 马利诺夫斯基：《西太平洋上的“阿尔戈”英雄》，伦敦1922年版第72页。


〔57〕
 R. 科德林顿：《美拉尼西亚人》，牛津1891年版第121～123页。


〔58〕
 F. 施派策：《新赫布里底群岛和班克斯群岛民族志资料汇编》，柏林1923年版第353～358页。


〔59〕
 J. 莱亚德：《马勒库拉岛的石人》，伦敦1942年版第197页。


〔60〕
 F. 施派策：《新赫布里底群岛和班克斯群岛民族志资料汇编》，柏林1923年版第343页。


〔61〕
 R. 科德林顿：《美拉尼西亚人》，牛津1891年版第125页。


〔62〕
 所谓“苏克维”内，形成为数众多的等级（据罗·科德林顿记载，分为18级；据威·里弗斯记载，分为13级）。加入“苏克维”者，须缴纳一定数量的财物，作为会费；级别越高，所缴数量亦越大。会社的最高等级，只有特别富有者方可企及。他们既经入社，则享有特殊的尊荣和权势。——译者注


〔63〕
 波利尼西亚人（Polynesians），大洋洲民族集群，分布于波利尼西亚以及东波利尼西亚一些群岛、密克罗尼西亚之卡平阿马朗伊环礁、努阔罗环礁，包括汤加人、萨摩亚人、乌韦阿人、富图纳人、图瓦卢人、托克劳人、纽埃人、普卡普卡人、拉罗汤加人、汤加雷瓦人、拉卡杭阿人、塔希提人、土布艾人、拉帕人、芒阿雷瓦人、马克萨斯人、拉帕努伊人（复活节岛人）、夏威夷人、毛利人、蒂科皮亚人等；语言属澳斯特罗尼西亚语系；从事刀耕火种、捕鱼、采集。据推考，约公元前2千年代，波利尼西亚地区开始为人所居。约公元前1200年，一部分波利尼西亚人从斐济迁至汤加；约公元前1000年前后，又从汤加迁至萨摩亚。另有一些移民，经由密克罗尼西亚等地区进入波利尼西亚。南美洲地区的印第安人，亦有迁居东波利尼西亚者。马克萨斯群岛成为东波利尼西亚文化的中心；波利尼西亚人由此间陆续迁至复活节岛、社会群岛、夏威夷群岛、新西兰、库克群岛等。——译者注


〔64〕
 1768年，法国人路·安·布甘维尔发现所罗门群岛，途中曾抵达塔希提岛、萨摩亚群岛和新赫布里底群岛，并对塔希提岛有详尽记述。他把塔希提描绘为“幸福之岛”，全无饥馁之忧的境域。1768～1779年间，英国人詹·库克船长曾多次到太平洋岛屿考察，对该地区原居民的风土人情和物质文明有详尽记载，并搜集了大量民俗实物，迄今为博物馆所珍藏。1785年，法国航海家让·弗·拉佩鲁兹曾抵达复活节岛；1788年，又抵达萨摩亚群岛等地，后继续东行，随即失踪。1882年，为寻访拉佩鲁兹等的下落，茹·迪蒙·迪尔维尔抵达新赫布里底群岛。1803～1806年间，尤·费·利相斯基和伊·费·克鲁津施泰恩曾率考察队在马克萨斯群岛，特别是其最大岛屿努库希瓦停留，搜集了关于该岛居民社会体制、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的极有价值的材料。1815～1818、1823～1826年，奥·叶·科采布曾率考察队抵马绍尔群岛、夏威夷群岛等地区，对其社会状况和风土人情进行了考察，并搜集了极有价值的资料。——译者注


〔65〕
 19世纪初叶，英国水手威廉·马里纳曾对汤加群岛的等级制度和宗教信仰进行考察，并有所记载。乔治·格雷曾任英国驻新西兰总督，对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社会状况和风土人情均有记述。并参阅W. 埃利斯《波利尼西亚考察》第1～4卷，伦敦1831～1832年第2版；J. B. 斯泰尔《旧萨摩亚》，牛津1897年版。——译者注


〔66〕
 亚·福尔南德搜集了大量夏威夷原居民的神话传说，并进行整理和研究（参阅A. 福尔南德所搜集、整理的《夏威夷古代传说和民间创作》）。他并对夏威夷原居民进行了考察（参阅《波利尼西亚种族考察》，伦敦1877～1880年版），著有《波利尼西亚种族·其起源和迁徙》（1878～1885年）。珀西－史密斯曾对波利尼西亚人的种族传说和谱系传说进行了探考，并试图借以考知波利尼西亚人祖先迁徙的路线，著有《夏威基——毛利人的发祥地》（1898年）。E. 特雷吉尔著有《毛利族》（旺加努伊1904年版）。埃尔斯顿·贝斯特著述颇多，最著者为《毛利人》（1924年）。特·兰吉·希罗阿曾对波利尼西亚许多地区和若干重大问题有所探考，并写有许多有价值之作，最著者为《日出之域的航海者》（纽约1938年版）。——译者注


〔67〕
 汤加人（Tongas），西南太平洋地区汤加群岛原居民；公元10世纪，原始公社制度解体，阶级分化和等级制见之于世；13世纪，曾出现统一全岛的领袖；主要从事农业、捕鱼。据20世纪90年代的统计，人口共约12万。据考，公元前13至前12世纪，汤加群岛已为人们所居；汤加被视为波利尼西亚人最古老的中心之一。公元10至11世纪，汤加已形成部族体制；始于18世纪后半期，则存在以神圣化统御者为首的早期国家体制。其语言属澳斯特罗尼西亚语系东支。——译者注


〔68〕
 “图伊－汤加”（Tui-Tonga），意即“汤加的统治者”、“汤加之王”。图伊－汤加被尊为全疆域之主，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势，并与“塔布”之确立紧密相关。其降生与殡葬，均伴之以繁缛的仪礼。据岛民所述，图伊－汤加曾管理民众事务，后为军事首领所排挤。据近期的调查材料，约始于公元15世纪，图伊－汤加的世俗权力渐衰。——译者注


〔69〕
 Ф. 拉策尔：《民族学》第1卷，圣彼得堡1900年版第281页。


〔70〕
 塔希提人将塔阿罗阿（相当于波利尼西亚其他地区所奉之坦伽罗阿）奉为三大天神之一，以飞鸟为形；塔希提群岛的祭司则将塔阿罗阿描述为至高神和宇宙万物的创造者。在芒阿雷瓦岛，人们信其为最初的创世神之一。萨摩亚人则将此神奉为土地和人类的创造者。——译者注


〔71〕
 H. 普利施克：《库凯利莫库——夏威夷之战神》，柏林1929年版。


〔72〕
 毛利人（Maoris），大洋洲民族，主要分布于新西兰及波利尼西亚一些岛屿，人口约32万（20世纪90年代）；主要从事刀耕火种、捕鱼、采集；语言属澳斯特罗尼西亚语系东支。其民间创作和传统文化十分丰富。——译者注


〔73〕
 密克罗尼西亚人（Micronesians），西太平洋地区密克罗尼西亚诸岛原居民，其经济以渔业为主；阶级分化已明显，部分保留氏族公社制。所谓密克罗尼西亚人，包括基里巴斯人、雅浦人、马绍尔人、特鲁克人、沃莱艾人、乌利西人、松索罗尔人、查莫罗人、帕劳人、波纳佩人、普卢瓦特人、瑙鲁人、巴纳巴人等；据20世纪90年代的统计，人口共约22万；语言多属澳斯特罗尼西亚语系东支，与美拉尼西亚诸语言及波利尼西亚诸语言关系极为密切；保持传统信仰，信万物有灵，塔布、巫术、巫医，占卜之风极盛；一些民族的宗教和神话中已有繁盛的神殿。西密克罗尼西亚有所谓秘密会社。始于19世纪下半期，基督教传入，部分人皈信基督教；一些岛屿并形成浑融性崇拜。——译者注


〔74〕
 帕劳群岛（Palau Is.），位于密克罗尼西亚地区加罗林群岛西端，原居民操密克罗尼西亚语。1862～1863年，卡尔·泽姆佩曾对帕劳群岛密克罗尼西亚人的旧有生活方式和习俗进行了考察，并有翔实记述（参阅其所著《太平洋上的帕劳群岛》，莱比锡1873年版第318页）。尼·尼·米克卢霍－马克莱不仅对帕劳群岛的生活习俗和社会状况有所记述，而且对该群岛原居民的宗教信仰进行了考察。据其记载，所谓职业祭司在这一地区业已出现。据信，他们是人与精灵相交通之中介，与萨满颇为相似。——译者注


〔75〕
 参阅Н. Н. 米克卢霍－马克莱《选集》第3卷第1编，莫斯科—列宁格勒1951年版第278～285页。


〔76〕
 K. 泽姆佩：《太平洋上的帕劳群岛》，莱比锡1873年版第193～194页。


〔77〕
 “帕伊－玛里雷”运动具有民族解放的性质。它的主要教义之一，便是号召参加旨在反抗英国人的神圣战争。这一运动旨在创立一种新的宗教，而毛利人的古老信仰和仪礼与基督教的信仰纷然杂陈其中。所谓新教的传布者——塔拉纳基部落的特瓦赫麦涅，长期从事《圣经》以及早期基督教典籍的研究。相传，他曾显示种种神迹，似乎天使授意传布该教。据信，天使给予教徒以襄助，使其不为子弹所伤。临阵之时，他们只需口念咒语，诉诸某种特定的仪式便可安然无恙。“帕伊－玛里雷”运动追随者对英国人的战争持续数年之久，约于1868年结束。——译者注


〔78〕
 “千禧年”（Миллений；Millennium），一译“千年王国”。据《圣经·启示录》称，“世界末日”到来前，基督将亲自为王，治理世界一千年，首批复活的圣徒与其共享福乐；继而，世界末日到来，恶人复活，接受“公审”，圣徒升天堂享永福，恶人下地狱受永罚。早期基督教内，此说即广为流传。新教某些派别又赋之以新的神秘之说，宣称“世界末日即将到来”。近代以来，所谓“救世”运动，往往成为反抗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一种方式。“千禧年”一语，此处则系借用。——译者注


〔79〕
 参阅J. 吉雅尔《塔纳岛的“约翰·弗鲁姆”运动》——《大洋洲》1952年第22卷第3期；A. 洛梅尔《美拉尼西亚的“货船崇拜”》——《民族学》1953年第78卷第1期；T. 博德罗吉《美拉尼西亚的殖民地化与宗教运动》——《匈牙利科学院民族学学报》1951年第2卷第1～4期；П. 沃斯利《当号角吹响的时候》，莫斯科1963年版。——译者注


〔80〕
 “马辛加”运动，其特点为规模大、组织性强，但未提出明确的目标。相传，所罗门群岛十几万居民均置身其中（参阅C. S. 贝尔肖《西南太平洋岛屿的行政管理》，伦敦—纽约1950年版）。“马辛加”一语，似来自“马辛纳”，阿里阿里语为“兄弟会”之意。“帕利奥”运动，因其发起者为一名叫“帕利奥”的居民而得名。帕利奥号召对殖民当局、教会和商业公司持之以批判和抵制。这一运动影响颇广（参阅《联合国太平洋托管地访问团·关于新几内亚的报告》；M. 史密斯《在美拉尼西亚人中》——《新时代》1952年第48期）。——译者注


〔81〕
 库布人（Kubu），东南亚地区的种族集群，主要从事狩猎和采集，自称“奥朗－达拉特”，即“内陆人”；人口约5000（20世纪90年代）。据考，库布人为苏门答腊原居民的后裔，后被迫移居苏门答腊内陆地区。——译者注


〔82〕
 W. 福尔茨：《“里姆巴”》，莫斯科—列宁格勒1929年版第98～102页。


〔83〕
 B. 哈根：《苏门答腊的奥朗－库布人》，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08年版第147～148页。


〔84〕
 塞芒人（Semang），东南亚民族，结为众多群体，分布于马来西亚和泰国南部，人口约8000（20世纪90年代）；语言属澳斯特罗亚细亚语系马六甲语族。塞芒人为马六甲半岛最古老的居民，后因马来人和塞诺伊人到来而移至内陆山区。大多数塞芒人过游徙生活，主要从事采集、狩猎和捕鱼；迨至20世纪，始从事刀耕火种，并渐转为定居。——译者注


〔85〕
 参阅W. W. 斯基特《马来地区的法术》，伦敦—纽约1900年版；П. 谢贝斯塔《在马六甲地区矮人中间》，列宁格勒1928年版。——译者注


〔86〕
 П. 谢贝斯塔：《在马六甲地区矮人中间》，列宁格勒1928年版第47页。


〔87〕
 参阅E. H. 曼《安达曼群岛的原居民》，伦敦1932年版；A. 拉德克利夫－布朗《安达曼群岛的原居民》，剑桥1922年版。——译者注


〔88〕
 安达曼人（Andaman），南亚地区安达曼群岛的原居民，属尼格利陀人种，仅余约百人（20世纪90年代）；操独特的安达曼语；保持颇多原始公社制度的残余。安达曼人几乎长期与其他民族完全隔绝，其文化的发展绝无外界之影响。——译者注


〔89〕
 尼格利陀人（Negrito），东南亚、南亚地区的人类群体，与密克罗尼西亚及美拉尼西亚－巴布亚的地理人种相接近，分为下列比较孤立的集群，诸如：分布于菲律宾的吕宋、棉兰老及巴拉望等岛屿的尼格利陀人，分布于马来西亚的塞芒人，分布于安达曼群岛的原居民。尼格利陀人大多从事渔猎，生活方式极为原始，信万物有灵。——译者注


〔90〕
 维达人（Vedda），斯里兰卡最古老的居民，从事刀耕火种、渔猎、采集果实和蜂蜜；仅余约千人；操维达语（属印欧语系），亦讲僧伽罗语。——译者注


〔91〕
 僧伽罗人（Singhalese，Sinhala），斯里兰卡的种族集群；似于公元前5世纪自印度北部迁来；操僧伽罗语，属印欧语系印度语族；主要信奉小乘佛教，并崇拜印度教神灵。据《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2008年鉴》，其人口约1151万（另有僧伽罗－泰米尔人178.5万）。——译者注


〔92〕
 泰米尔人（Tamil），南亚民族；据《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2008年鉴》，约6674.5万人居于印度（泰米尔纳德邦的基本居民），约374.8万人居于斯里兰卡，另有约97.6万人居于马来西亚；其语言属达罗毗荼语系。泰米尔人有着辉煌而悠久的历史，对古代印度文明的创造和传播起有重要作用；现大多信奉印度教（属湿婆派），亦有信奉伊斯兰教和基督教者。——译者注


〔93〕
 参阅P. 和Fr. 萨拉辛《锡兰的维达人》，威斯巴登1892～1893年版；C. G. 和B. Z. 塞利格曼《维达人》，剑桥1911年版。——译者注


〔94〕
 阿伊努人（Ainu），东北亚地区民族，又称“虾夷”，原分布于日本的本州诸岛（中世纪），后迁至北海道，并居于萨哈林岛及千岛群岛等地。部分信奉佛教；其传统信仰依然留存，信奉多神，盛行崇拜熊之风，笃信种种精灵、自然界主宰以及星辰神。居于日本境内的阿伊努人约1.5万（《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2008年鉴》），操阿伊努语。据考，阿伊努人的祖先似在中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时代早期自东亚或东南亚迁来。——译者注


〔95〕
 参阅J. 巴切勒《阿伊努人及其民间文化》，伦敦1901年版；Л. Я. 施特恩堡《从民族志看原始宗教》，列宁格勒1935年版。——译者注


〔96〕
 苯教，即“苯波教”，俗称“黑教”，为西藏古代盛行的一种宗教，开始流布于后藏阿里地区，后由西向东传至西藏各地。苯教的若干仪式和规制等，亦为藏传佛教各派所吸收。——译者注


〔97〕
 藏传佛教徒素有敬拜嘛呢堆之风。在石块或石片上刻“六字真言”（“嘛”、“呢”二字即取自“六字真言”），置于山口路旁，过往信徒皆添加石块，日久成堆，故名。路人过此，则顺时针方向绕行一周，以积“功德”。往昔，蒙古族地区有祭敖包之风。“敖包”为蒙古语音译，意为“木、石、土之堆”，据信为神灵寄寓和享祭之地。蒙古族地区，敖包到处可见：山区以石堆成，石少之处则用沙土和树木垒成。行人过此须下马，献上钱财，供以酒肉，或剪下马鬃、马尾系于其上，并须叩拜。——译者注


〔98〕
 金帐汗国（Золотая орда），又称“钦察汗国”，为蒙古四大汗国之一，初据有咸海及里海以北钦察旧地。13世纪30年代，其疆域西抵多瑙河，南迄高加索一带。14世纪初，其国势渐衰。——译者注


〔99〕
 参阅Г. Г. 斯特拉塔诺维奇《印度支那西部和中部诸民族的前佛教信仰》——《民族研究所简报》第36期，莫斯科1962年版第67页。


〔100〕
 托拉查人（Toradja），东南亚民族集群，包括萨丹人、波索人、科罗人、帕卢人等，分布于苏拉威西岛中部，人口约150万（20世纪90年代）；语言属澳斯特罗尼西亚语系印度尼西亚语族，保持传统信仰（精灵崇拜、祖先崇拜、生命力崇拜），并崇奉至高神、造物主和丰饶之神。——译者注


〔101〕
 达雅克人（Dayak），东南亚民族，主要分布于印度尼西亚的加里曼丹，人口约370万（20世纪90年代）；主要从事刀耕火种；语言属澳斯特罗尼西亚语系印度尼西亚语族。大多数人保持传统信仰（祖先崇拜、祈丰饶、信征兆）。——译者注


〔102〕
 参阅Л. Э. 卡鲁诺夫斯卡娅《印度尼西亚的前伊斯兰教信仰》，辑入《原始宗教信仰问题论著与资料汇编》——《民族研究所论丛（新编）》第51卷，莫斯科1959年版。


〔103〕
 印第安人（Indians），美洲最古老的居民；据探考，约1.5万至3万年前，由亚洲经白令海峡陆续迁入，其分布遍及北美洲、中美洲和南美洲广大地区；曾存在氏族公社、部落、部落联盟，保持传统信仰。分布于中美洲地区的印第安人，约公元前3千年前定居于此间，公元16世纪西班牙殖民者侵入前曾有高度文明，部分部族曾建立早期奴隶制国家，并有象形文字和历法；其建筑规模宏大，已有金字塔、城堡等。由于种种有待探究的原因，如此盛极一时的文明荡然无存。据20世纪90年代的统计，其人口有3000余万至4500万：约200万人居于美国，约38.5万人居于加拿大，约800万至1500万人居于墨西哥，约500万人居于危地马拉，约1400万至1800万人居于厄瓜多尔、秘鲁、玻利维亚等国，约80万人居于智利，约23万人居于巴西。——译者注


〔104〕
 瓜雅基人（Guayaki）、席里奥诺人（Siriono）、奥卡人（Auka），均为南美洲地区的印第安人部落。瓜雅基人分布于今巴拉圭境内，约400余人，操阿切语，从事狩猎、捕鱼、采集，并曾从事刀耕火种，保持传统信仰，行成年仪式。席里奥诺人分布于今玻利维亚境内，约500人，操席里奥诺语，从事狩猎、采集以及刀耕火种，保持传统信仰，笃信精灵（特别是恶灵）。奥卡人（意即“野人”），即沃拉尼人，居于厄瓜多尔东部，约800人，从事狩猎、刀耕火种，保持传统信仰。——译者注


〔105〕
 火地人（Fuegians），南美洲印第安人部落集群，居住在位于南美洲以南的火地岛及其附近岛屿，包括阿拉卡卢夫人、雅玛纳人（雅甘人）和奥纳人，尚存不足200人；其语言属安第斯－赤道语系。阿拉卡卢夫人分布于火地岛和巴塔哥尼亚高原西部沿海地区，仅余约50人。雅甘人，约有70人，流传有关于文化英雄等的神话。奥纳人，19世纪中叶约有4000人，20世纪30年代约有100人，崇拜图腾祖先之风极盛。——译者注


〔106〕
 博罗罗人（Bororo），南美洲印第安人部落，分布于玻利维亚和巴西；人口共约3000（20世纪90年代）；从事刀耕火种、捕鱼、狩猎、采集；语言属热斯－帕诺－加勒比语系；仍保持传统信仰，行丧葬和追荐仪式，并行成年仪式。——译者注


〔107〕
 参阅W. 科佩斯《在火地岛印第安人中间》，斯图加特1924年版；M. 古森德《火地岛印第安人》，维也纳1937年版；《火地岛考察记》——《智利民族学和人类学博物馆学报》第2～3卷，圣地亚哥1922～1924年版。——译者注


〔108〕
 爱斯基摩人（Eskimos），北极地区民族，自称“伊努伊特人”，语言属爱斯基摩－阿留申语系。爱斯基摩人为美洲和亚洲北部北极地区的种族集群。据20世纪90年代的统计，约3.8万人分布于阿拉斯加地区，约4.7万人分布于格陵兰，约2.8万人分布于加拿大，约1500人分布于俄罗斯，共约11.5万人。——译者注


〔109〕
 E. 韦耶：《爱斯基摩人·其生活环境和习俗》，纽黑文1932年版第427页。


〔110〕
 “席拉”与俄语的сила谐音，意即“力量”。——译者注


〔111〕
 灵力说（Аниматизм），为前万物有灵论的另称。所谓“灵力说”（Animatism），与万物有灵论（Animism）以及哲学范畴的物活论（Hylozoism，旨在论述万物皆有生命，亦即“万物有生论”）、物神论（Hylotheism，“物即神”）和泛神论（Pantheism）有所不同。“灵力说”（来自拉丁文Animatus，意即“活力”、“灵力”），系指一种无人格之力。据说，此力活动于自然界，使其赋有生气（灵气），对人之生存亦有所影响。人之成败、地貌之形成、牲畜的繁衍以及作物的丰歉等，似均与这种非人格化的超自然之力息息相关。诸如易洛魁人所信之“奥伦达”、苏人所信之“瓦坎”和“瓦坎达”、阿尔衮琴人所信之“玛尼图”、太平洋岛屿原居民所信之“玛纳”等，均属之。据罗·马雷特看来，原始人关于超自然者的意象带有无人格性，并体现于对法术、塔布等的信仰；对某种不可名状的神秘者的畏惧客观化，关于无人格的自然之力的意象则油然而生，罗·马雷特称之为“灵力说”。又说，这种无人格的意象逐渐人格化，种种有人格的精灵之形象遂应运而生。据其原义，Animatism为关于具有某种超自然属性之力的观念，曾译作“物灵论”（“物灵说”）、“物活论”、“泛灵论”等。——译者注


〔112〕
 玛莱穆特人（Mahlemut），爱斯基摩人的一支，居于北美洲阿拉斯加地区。——译者注


〔113〕
 К. 拉斯穆森：《漫长的雪橇路》，莫斯科1958年版第82～83页。


〔114〕
 美国著名学者弗·博阿斯曾致力于北美洲西北沿海地区印第安人的考察和研究；以他为首的学者形成在美洲民族学领域颇有影响的学派，即所谓的“历史人种学美国学派”。——译者注


〔115〕
 参阅A. 戈登韦泽《早期文化》，伦敦1921年版；《扩散说与历史人种学的美国学派》——《美国社会学学报》第31卷第1期，1925年版；R. 洛伊《原始社会》，纽约1921年第1版；《原始宗教》，1924年版；P. 拉丁《民族志学方法和理论·批判的尝试》，纽约—伦敦1933年版第253～255页；A. L. 克罗伯《人类学·种族·语言·文化·心理·史前史》，纽约1923年第1版；《民族志学》，加利福尼亚1957年版；L. 怀特《文化的演进》，1959年版。——译者注


〔116〕
 易洛魁人（Iroquois），北美洲印第安人部落集群，16世纪末至18世纪，结为部落联盟，后惨遭杀戮。据说，1978年前后约有9万人（约3万人分布于加拿大）；20世纪90年代，居住于加拿大和美国的保留地；操易洛魁语，部分保持原始信仰。其传统信仰颇为典型，盛行丰饶崇拜，已有繁复的宇宙起源说。易洛魁人长期保留母系氏族制，其社会以母系大家族为基本单位，经济共有；妇女掌握家族经济大权，对氏族的活动有极大影响。有血缘关系的家庭组成氏族，氏族组成半偶族，半偶族组成部落，部落组成部落联盟。美国学者路·摩尔根曾对其社会制度进行考察，著有《易洛魁人的社团》、《古代社会》。——译者注


〔117〕
 Л. 摩尔根：《古代社会》，列宁格勒1934年版第49页。


〔118〕
 苏人（Sioux），北美洲印第安人部落集群，分布于美国和加拿大，人口共约10.3万（20世纪90年代）；语言属霍卡－苏语系；16世纪，迁居西方，并分为3大组群：德吉亚组群（阿玛哈人、蓬卡人、坎萨人、奥塞季人、库阿波人），契韦雷组群（阿约瓦人、奥托人、密苏里人、温内巴戈人），曼丹组群（达科他人、阿西尼本人、希达查人、克鲁人、曼丹人）。加拿大境内之斯托尼人、阿西尼本人，形成一特殊组群。传统信仰和仪俗，依然留存。——译者注


〔119〕
 阿尔衮琴人（Algonkin），北美洲印第安人部落集群，分布极广，东起加拿大东南部与美国东北部，西至落基山脉；语言属阿尔衮琴－莫桑语系，人口约26万（20世纪90年代）。19世纪以前，阿尔衮琴人大致分为若干地理组群：东北组群（克里人等，从事捕鱼、狩猎、采集等）、大西洋沿岸组群（莫希坎人等，从事定居农业、狩猎、捕鱼、采集等）、中部组群（奥吉布韦人等，从事农业、捕鱼、采集等）、西部（即草原）组群（阿拉纳霍人等，从事畜牧业和猎取野牛）。在殖民化的过程中，许多部落惨遭灭绝。居住于加拿大境内的阿尔衮琴人，约有2000人。——译者注


〔120〕
 R. 洛伊：《原始宗教》，纽约1924年版第23页。


〔121〕
 C. 威斯勒：《美洲印第安人》，纽约1922年版第212页。


〔122〕
 参阅《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06页。——译者注


〔123〕
 达科他人（Dakota），北美洲印第安人部落集群，又称“达科他－苏人”，分布于美国明尼苏达、内布拉斯加、南达科他、北达科他、蒙大拿等州保留地（仅余约1万人）以及加拿大（约3000人）；其语言属霍卡－苏语系苏语族；大多数人仍保持传统信仰，曾崇拜太阳，并行太阳舞仪。——译者注


〔124〕
 J. O. 多尔西：《苏人种种崇拜之探考》——《美国民族局第11年度报告（1889～1890年）》，华盛顿1894年版第434～446、529页。


〔125〕
 纳瓦霍人（Navaho，Navajo），北美洲印第安人一支；“纳瓦哈”（Navaha），特瓦语，意即“拥有耕地之宽阔的河谷”，又称“迪内”（意即“人”），为北美洲最大的印第安人部落集群，分布于美国的亚利桑那州、新墨西哥州；人口约198000（《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2008年鉴》）；保持传统信仰，信萨满教，信万物有灵，崇拜多神。——译者注


〔126〕
 参阅J. 休伊特所著《“奥伦达”与宗教的定义》（1902年）。在这一著作中，约翰·休伊特力图证明：对于“奥伦达”这一非人格之力的笃信，是人类最古老的宗教信仰。据他记述，易洛魁人认为：此力无所不在，万物均处于其制约之下；人与动物之生，乃是不同的“奥伦达”较量的结果；野兽的猎获和捕杀，无非是猎人的“奥伦达”战胜野兽的“奥伦达”所致；而阳光普照，风之吹拂，雷雨之大作，无一不是在自然界“奥伦达”的左右之下。——译者注


〔127〕
 费尼莫尔·库珀是美国小说家，曾创作小说《拓荒者》、《最后的莫希干人》等，对印第安人的生活和遭遇有所涉及和描述。《海华沙之歌》（《The Song of Hiawatha》），为采用印第安人的传说并精心构思而写成的四音步扬抑格长诗。其韵律模仿卡累利阿人和芬人英雄叙事诗《卡勒瓦拉》，是第一部以印第安人为主题的叙事诗。诗中描述西风之子——印第安人的首领海华沙克敌制胜的英雄业绩，以及他如何结束部落混战，疏浚河道，教人种植玉米、消除疾病等。据说，海华沙确有其人，曾建立五部落联盟，结束长期的部落仇杀。——译者注


〔128〕
 Л. 摩尔根：《古代社会》，列宁格勒1934年版第69页。译自英文本的中译文为：“舞蹈是美洲土著的一种敬神的仪式，也是各种宗教的庆典中的一项节目。世界上任何地方的野蛮人也没有像美洲土著这样专心致志地发展舞蹈。他们的每一个部落都有十至三十套舞蹈；每一套舞蹈都有其专门的名称、歌曲……”（商务印书馆1977年中文版上册第113页）。——译者注


〔129〕
 波尼人（Poni，Pawni），北美洲印第安人部落，分布于俄克拉何马州，人口约2000（20世纪90年代），曾存在男子秘密会社，崇信众多精灵和超自然之力，并有祭司和萨满从事宗教活动。——译者注


〔130〕
 曼丹人（Mandan，意为“岸边的人”），北美洲印第安人部落，自称“努玛卡基”（意为“人们”），分布于美国北达科他州，人口约410（20世纪90年代）；语言属霍卡－苏语系苏语族；曾从事刀耕火种、狩猎等；曾存在女性仪式会社以及母系家族；保持传统信仰：个人保护精灵的崇拜、萨满教等。——译者注


〔131〕
 奇佩瓦人（Chippewa），北美洲印第安人部落，亦即奥吉布韦人，人口共约22.4万（20世纪90年代），分布于美国（约10.4万人）和加拿大（约12万人），语言属阿尔衮琴－莫桑语系的阿尔衮琴语族；保持传统信仰（萨满教、图腾崇拜、狩猎崇拜等），崇信保护精灵和至高神基契－玛尼托，流传有文化英雄和嗜血者的神话，行种种仪式舞。——译者注


〔132〕
 参阅G. 卡特林《北美洲印第安人地区见闻》——《旅游丛书·在野蛮人中》，圣彼得堡1876年版。——译者注


〔133〕
 G. 弗里德里齐：《美洲的头皮猎与类似的征战仪俗》，不伦瑞克1906年版。


〔134〕
 切罗基人（Cheroki），北美洲印第安人部落，分布于美国俄克拉何马州和北卡罗来纳州，人口约6万余（20世纪90年代）；语言属霍卡－苏语系易洛魁语族；曾从事农作、渔猎、采集。其传统文化和传统信仰，依然有迹可寻。——译者注


〔135〕
 E. 利普斯：《印第安人纪实》，莱比锡1956年版第121页。


〔136〕
 奥吉布韦人（Ojibway），北美洲印第安人部落，又称“奇佩瓦人”，主要分布于美国明尼苏达、北达科他、威斯康星、密执安、蒙大拿诸州（共约10.4万人）以及加拿大（约12万人）；人口共约22.4万（20世纪90年代）；语言属阿尔衮琴－莫桑语系阿尔衮琴语族；仍保持传统信仰（图腾崇拜、狩猎崇拜、萨满教、对文化英雄的崇拜等）。——译者注


〔137〕
 黑足人（Blackfoot），北美洲印第安人部落，阿尔衮琴人的一支，分布于加拿大、蒙大拿（美国）等地，原为西北平原地带较为强大的集群；人口约3.2万（20世纪90年代）；有“太阳舞”之风。——译者注


〔138〕
 奥马哈人（Omaha），北美洲印第安人，属苏人集群，人口约1500（20世纪90年代），原居于明尼苏达地区；保持传统信仰（萨满教、农事崇拜、狩猎崇拜、个人保护精灵崇拜等），曾存在男子秘密社团。——译者注


〔139〕
 H. 韦伯斯特：《原始秘密社团》，纽约1932年版第130～159、178～189页。


〔140〕
 L. H. 摩尔根：《易洛魁人的社团》，纽约1922年版第157～159页。


〔141〕
 CI. 威斯勒：《美洲印第安人》，纽约1955年版第125页。


〔142〕
 特林基特人（Tlinkit），北美洲印第安人部落，分布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和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人口共约14300（20世纪90年代）。其传统信仰为：萨满教、图腾崇拜、信万物有灵、信法术。海达人（Haida），北美洲印第安人部落，分布于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和美国的阿拉斯加等地区，人口共约3000（20世纪90年代）；其传统文化在北美洲西北沿海地带印第安人中颇为典型。齐姆什安人（Tsimshian，其名意为“斯基纳河的人们”），北美洲北部太平洋沿海地区的印第安人部落，分布于加拿大（约9500人）和美国（约1300人）；其语言属齐姆什安语系；曾从事采集、捕鱼、海上捕猎，并从事农耕，保持传统信仰，图腾崇拜之风曾盛极一时。努特卡人（Nutka），北美洲印第安人部落，主要分布于加拿大的温哥华岛；人口约4700（20世纪90年代）；保持传统信仰，崇拜狼和雷电之风极盛，其图腾柱雕饰精美。夸扣特尔人（Kwakiutl），北美洲印第安人部落，分布于加拿大境内不列颠哥伦比亚，人口约3500（20世纪90年代）；主要从事捕鱼；保持传统信仰：图腾崇拜、嗜血者崇拜、行业崇拜，行成年仪式和仪式舞。——译者注


〔143〕
 V. E. 加菲尔德、L. A. 福雷斯特：《狼与渡乌》，西雅图1948年版。


〔144〕
 普埃布洛人（Pueblo，西班牙文意为“聚落”），北美洲印第安人部落集群，分布于美国西南部的新墨西哥州和亚利桑那州，包括霍皮人、祖尼人、特瓦人、赫梅斯人、蒂瓦人等，人口共约5.3万（20世纪90年代）；保持传统信仰（自然力崇拜、太阳崇拜、行业崇拜、图腾崇拜等），并行鹿舞、蛇舞、雨舞等。——译者注


〔145〕
 卡契纳（Kachinas），普埃布洛人神话中精灵的统称。相传，诸如此类精灵可促使谷物丰稔。又说，动物、植物、星辰等皆有卡契纳为其化身。普埃布洛人并有以敬奉卡契纳者为成员之会社。据说，其成员死后可成为卡契纳。——译者注


〔146〕
 基卡普人（Kikapu），北美洲印第安人部落，阿尔衮琴人的一支，分布于美国和墨西哥，人口约1000（20世纪90年代）；保持传统信仰，崇拜至高神和造物主基契希雅特，盛行农事和种种行业崇拜以及成年仪式等宗教性仪式；曾存在宗教性仪式社团。——译者注


〔147〕
 派尤特人（Paiute），北美洲印第安人部落，属肖肖尼人集群，原分布于犹他、亚利桑那、内华达、俄勒冈、加利福尼亚等州以及欧文斯河流域；人口约1000（20世纪90年代）；保持传统信仰（萨满教等），笃信种种精灵。——译者注


〔148〕
 沃沃卡又名“杰克·威尔逊”；1889年，自称蒙上帝启示：印第安人的祖先将在两年内复活，白人将消失，野牛将再度遍布草原。其教派迅即扩延至其他部落。——译者注


〔149〕
 达科他人（Dakota），北美洲印第安人部落，属苏人集群，原分布于美国大湖地区北部以及加拿大境内；人口约1.3万，其中约3千人居于加拿大（20世纪90年代）；保持传统信仰（萨满教、个人保护精灵崇拜、太阳崇拜等），盛行太阳舞以及种种宗教性仪式。——译者注


〔150〕
 班图人（Bantu），非洲民族集群，分布于非洲撒哈拉沙漠迤南广大地区；其中最著者为卢旺达人、马夸人、刚果人、绍纳人、隆迪人、马拉维人、祖鲁人等，人口共约2亿（20世纪90年代）；语言属尼日尔－科尔多凡语系贝努埃－刚果语族；部分保持传统信仰，其祖先崇拜、自然崇拜之风极盛，并保留图腾崇拜之遗风。——译者注


〔151〕
 所谓“大湖地区”，系指维多利亚湖、坦噶尼喀湖、艾伯特湖、爱德华湖、基伍湖等毗邻地区，即肯尼亚、乌干达、坦桑尼亚以及刚果民主共和国等接壤地区。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分布于这一地区的众多民族，大多属班图族系统诸支系。——译者注


〔152〕
 布须曼人（Bushmen），分布于纳米比亚、博茨瓦纳、安哥拉、津巴布韦等地区的原居民，其称谓意为“林中人”，又称“桑人”；其人口约5.5～7万（20世纪90年代）；属尼格罗人种科伊桑类型，为南部非洲和东非地区最古老的居民。布须曼人大多从事游猎和采集，信万物有灵，保留图腾崇拜、祖先崇拜、成年仪式等。——译者注


〔153〕
 布尔人（Boers），其称谓源于荷兰语，意为“务农者”，亦即“南非白人”（Africaners，Afrikaans）；主要分布于南非共和国、纳米比亚等地区；据《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2008年鉴》，其人口共约600余万（约596万居于南非共和国）；又说，其人口为312万（20世纪90年代，约300万居于南非共和国）；主要从事农业，多信奉基督教。——译者注


〔154〕
 参阅В. 埃伦贝格《布须曼人的悲惨结局》，莫斯科1956年版。


〔155〕
 参阅В. 埃伦贝格《布须曼人的悲惨结局》，莫斯科1956年版第264页。


〔156〕
 “茨”、“茨格”，为布须曼语所特有，其发音十分困难，须借助于特殊的方式。


〔157〕
 В. 埃伦贝格：《布须曼人的悲惨结局》，莫斯科1956年版第251页。


〔158〕
 同上，第226、227页。


〔159〕
 俾格米人（Pygmee），尼格罗－澳大利亚人种一种族类型，居于中非、东南亚、大洋洲及太平洋岛屿。居于非洲者通常称为“尼格利罗人”。中非地区的俾格米人，人口共约39万（20世纪90年代）；居于刚果民主共和国、卢旺达、布隆迪、乌干达者，称为“特瓦人”，居于加蓬等地区者称为“宾加人”（“巴宾加人”），居于喀麦隆者称为“比拜雅人”、“吉耶利人”，居于伊图里河流域者称为“姆布蒂人”。班图语诸民族迁来之前，俾格米人遍布中非地区，后被逐入热带雨林，主要从事采集、狩猎、捕鱼。——译者注


〔160〕
 班布蒂人（Bambuti），俾格米人的一支，亦即姆布蒂人，分布于非洲伊图里河流域。——译者注


〔161〕
 伊图里河（Ituri），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阿鲁维米河之上游，流经艾伯特湖迤西地区。——译者注


〔162〕
 P. 谢贝斯塔：《伊图里河流域的班布蒂－俾格米人》第1～3卷，布鲁塞尔1941～1950年版。


〔163〕
 加纳王国（Ghana Empire），西非第一个中世纪贸易王国，建于约公元3～4世纪，兴盛于公元7～11世纪，后并入马里王国。马里王国（Mali Empire），公元13～16世纪西非商业王国，14世纪初叶臻于鼎盛。加奈姆－博尔努王国（Kanem-Bornu Kingdom），非洲商业王国，公元9世纪中叶建于乍得湖东北的加奈姆；15世纪末，在乍得湖西岸的博尔努建成强大的王国。桑海王国（Songhai Empire），西非王国，公元7世纪建立于尼日尔河中游地区；约始于8世纪中叶，其都城迁至加奥，遂称为“加奥王国”，先后臣属于加纳王国和马里王国；15世纪中叶，桑尼·阿里建桑海王国。瓦代王国（Wadai Kingdom），位于乍得湖以东地区，创建于公元16世纪。达荷美王国（Dahomey Kingdom），西非王国，存在于公元17～19世纪。阿散蒂王国（Ashanti Kingdom），西非王国，存在于公元18～19世纪。贝宁王国（Benin Kingdom），西非王国，建立于公元14世纪以前，后其版图从尼日尔三角洲扩延至拉各斯之间。——译者注


〔164〕
 巴卢巴人又称“卢巴人”，与刚果地区其他民族在历史上关系密切，并与隆达王朝的早期缔造者不无关联。卢巴－隆达诸邦（Luba-Lunda states），中非的王国联合体，公元1500年前后至19世纪末为其兴盛时期。公元15世纪末期，一群猎象者在隆达建立姆瓦塔·亚姆沃王国；嗣后，众多卢巴－隆达卫星国相继建立。18世纪初期，姆瓦塔·亚姆沃王国的移民建立卡曾贝王国（Kazembe Kingdom，今赞比亚境内）。公元16世纪，非洲开赛河上游地区曾建立隆达王国（Lunda Empire）。刚果王国（Kongo Kingdom），中非西部班图族王国，建于公元14世纪。——译者注


〔165〕
 始于公元14世纪，乌干达成为绍纳人的政治中心。15世纪初期，姆韦内·马塔帕王国（Mwene Matapa，又称“莫诺莫塔帕王国”）臻于鼎盛。17世纪末叶，罗兹维王国（Rozwi Kingdom）兴起，曾据有今津巴布韦大部分地区以及博茨瓦纳和德兰士瓦；19世纪初叶，最终衰亡。——译者注


〔166〕
 公元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原居于苏丹南部的卢奥人南下，建立布尼奥罗王国，并在乌干达建立巴比托王朝。始于公元17世纪，布干达王国（即乌干达王国）日益强盛；迨至18世纪中叶，其实力已超过布尼奥罗王国。乌干达西南部，建有安科菜王国（Ankole，公元15～16世纪）。巴尼奥罗人（Banyoro），为乌干达境内班图族集群；公元13～14世纪，曾建立早期国家——基塔拉，公元16世纪初形成乌尼奥罗国家。——译者注


〔167〕
 祖鲁人（Zulu），自称“阿玛祖鲁人”，分布于南非共和国以及莱索托、莫桑比克、斯威士兰；语言属尼日尔－科尔多凡语系贝努埃－刚果语族；人口共约882万（20世纪90年代）；大多保持传统信仰。18、19世纪之交，纳塔尔北部的祖鲁人兼并众多氏族部落，建立祖鲁王国；其首领恰卡，任祖鲁人部落联盟的首领。——译者注


〔168〕
 马塔贝勒人（Matabele），自称“阿曼德贝莱人”，属班图族系统恩德贝勒族支系，分布于津巴布韦西南部；人口约258万（20世纪90年代）；保持传统信仰（祖先崇拜、自然力崇拜）。公元19世纪，姆济利卡齐（约1790～1868年），建立马塔贝勒国。——译者注


〔169〕
 聪加人（Thonga，Tsonga），分布于莫桑比克、南非共和国以及南非广大地区，属班图族系统，人口共约400余万（《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2008年鉴》）；又说，其人口为530余万（20世纪90年代）；大多保持传统信仰（自然力崇拜、祖先崇拜）。聪加人尤为崇拜氏族和部落的祖先；其对最高首领的祖先之崇拜，与对自然神的崇拜相交织。——译者注


〔170〕
 H. A. 茹诺：《南非一部落的生活》第1～2卷，伦敦1927年版。


〔171〕
 贾加人（Jagga），东非民族，又称“查加人”，分布于坦桑尼亚境内，属班图族系统；与帕雷人共约172万（《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2008年鉴》）；其语言和文化与帕雷人相近似；部分人保持传统信仰（自然力崇拜、祖先崇拜等）。——译者注


〔172〕
 参阅Br. 古特曼《贾加人的构想与思维》，莱比锡1909年版第144～147页。


〔173〕
 贝专纳人（Bechuana），亦称“茨瓦纳人”，主要分布于博茨瓦纳和南非共和国，部分居于津巴布韦和纳米比亚，人口共约500余万（《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2008年鉴》）；属班图族系统，语言属尼日尔－科尔多凡语系。民间文化十分丰富；大多保持传统信仰（祖先崇拜、自然力崇拜、图腾崇拜）。——译者注


〔174〕
 巴托卡人（Batoka），属班图族系统绍纳支系，分布于南非。——译者注


〔175〕
 巴文达人（Bavenda），又称“文达人”，自称“巴文达人”，又称“韦沙人”、“巴韦沙人”，属班图族系统；据《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2008年鉴》，分布于南非共和国北部者约103万，分布于津巴布韦南部者约30余万，从事农耕、畜牧等；其语言同苏托人、聪加人相近似；部分人保持传统信仰。——译者注


〔176〕
 A. B. 埃利斯：《西非黄金海岸齐语诸族》，伦敦1887年版第12页。


〔177〕
 G. 博斯曼：《几内亚纪行·大西洋滨海地区最新亲历记……》，乌得勒支1705年版第150页。


〔178〕
 参阅A. B. 埃利斯《西非黄金海岸齐语诸族》，伦敦1887年版第98～100页。


〔179〕
 阿散蒂人（Ashanti），西非地区民族，分布于加纳中部；人口共约400万（20世纪90年代）；保持传统信仰：祖先崇拜、自然力崇拜、法术和巫术以及拜物教；公元17世纪末，曾建立奴隶制国家。——译者注


〔180〕
 参阅R. S. 拉特雷《阿散蒂人的宗教与艺术》，伦敦1927年版。——译者注


〔181〕
 参阅Э. 托尔道伊《刚果》，莫斯科1931年版第182页。


〔182〕
 阿·巴斯蒂安为德国学者，进化论学派的重要代表。他一生曾3次游历诸大洲，在非洲、南美洲、西印度群岛、澳大利亚、印度、中国等地留下其足迹，并进行翔实考察，有多种民族志学论著问世。其主要著作为《历史上的人类》（共3卷，1860年）、《东亚民族》（共6卷，1866～1871年版）等。其观点对一些杰出的人类学家颇有影响。据他看来，各种族集群的文化特征、民间传说、神话和宗教信仰，无不遵循文化进化规律萌生于各个集群，而且基本相同，无非是其形式因所处地理环境不同而各有所异。——译者注


〔183〕
 尤·利佩特认为：非洲诸民族的祭司主要有两种类型：一为寺庙祭司，事奉享部落崇拜的诸神；一为巫者，专事祛病以及种种与萨满术相近似的仪式（参阅《祭司通史》，柏林1883年版）。——译者注


〔184〕
 贡纳尔·兰特曼为民族志学家，曾对非洲一些民族的宗教信仰和习俗进行探考，著有《祭司之由来》（1905年）。——译者注


〔185〕
 Br. 古特曼：《万物有灵信仰中的铁匠及其技艺》——《民族志学丛刊》第44卷，1912年版第1册。


〔186〕
 卡拉巴尔位于尼日利亚境内。——译者注


〔187〕
 约鲁巴人（Yoruba），西非民族，分布于尼日利亚西南部、贝宁、加纳、多哥等地区，人口约2600余万（20世纪90年代）；语言属尼日尔－科尔多凡语系克瓦语族；保持传统信仰（祖先崇拜，自然力崇拜），并信多神。——译者注


〔188〕
 曼丁戈人（Mandingo），西非民族，分布于西非诸国（冈比亚、几内亚、马里、象牙海岸、塞内加尔、几内亚比绍、布基纳法索、塞拉利昂、利比里亚）；语言属尼日尔－科尔多凡语系曼德语支；保持传统信仰（祖先崇拜、自然精灵崇拜、农事崇拜、狩猎崇拜、铁匠崇拜等）；人口共约850万（20世纪90年代）。——译者注


〔189〕
 参阅F. W. 巴特－汤普森《西非的秘密会社》，伦敦1929年版第14～15页。——译者注


〔190〕
 万布圭人（Wambugwe），分布于刚果民主共和国与坦桑尼亚两国之间的坦噶尼喀湖迤东地区，属班图族系统里夫特支系。——译者注


〔191〕
 巴尼奥罗人（Banyoro），又称“尼奥罗人”，分布于乌干达的艾伯特湖、维多利亚－尼罗河、卡富河流域等地区，人口共约58万（20世纪90年代）；属班图族系统，保持传统信仰（祖先崇拜、多神信仰等）。尼洛特人（Nilotes），东非地区亲缘相近的民族集群，分为西北、东南等3支，包括丁卡人、努埃尔人、希卢克人、阿努亚克人、卢奥人、布伦人、图里人、博尔人、特索人、卡拉莫琼人、图尔卡纳人、巴里人、洛图科人、马赛人、南迪人、波科特人、达托格人等众多民族；分布于尼罗河上游和中游广大地区（苏丹、肯尼亚、乌干达、坦桑尼亚等国），人口共约1900万（20世纪90年代）；语言属尼罗－撒哈拉语系沙里－尼罗语族，保持传统信仰（祖先崇拜、自然力崇拜等）。——译者注


〔192〕
 希卢克人（Shilluk），分布于苏丹境内白尼罗河左岸和马拉卡勒地区，属尼洛特人的一支；崇重自然力崇拜和祖先崇拜；语言属尼罗－撒哈拉语系沙里－尼罗语族；人口共约65.2万（《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2008年鉴》）。——译者注


〔193〕
 丁卡人（Dinka），东非民族，尼洛特人的一支，分布于苏丹境内，人口共约440万（《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2008年鉴》）；语言属尼罗－撒哈拉语系沙里－尼罗语族。大多数人保持传统信仰（祖先崇拜、自然力崇拜、图腾崇拜）。——译者注


〔194〕
 参阅Дж. 弗雷泽《金枝》，莫斯科1983年版。


〔195〕
 奥约王国（Oyo Empire），位于今尼日利亚境内；其全盛时期（公元1650～1750年），疆域扩及沃尔特河与尼日尔河之间的大部分地区；相传，为约鲁巴人的英雄人物奥杜杜所建。19世纪初，奥约王国为富拉尼人所灭。——译者注


〔196〕
 参阅Дж. 弗雷泽《金枝》，莫斯科1983年版。


〔197〕
 贝宁（Benin），尼日利亚南部地区一国家，因其主要居民为“贝尼人”而得名；其鼎盛时期约当公元13～15世纪，后因内部纷争渐趋衰落。——译者注


〔198〕
 参阅Б. И. 沙列夫斯卡娅《古代贝宁的宗教》——《宗教与无神论历史博物馆年鉴》第1卷，1957年版第198～199页。


〔199〕
 赫雷罗人（Herero），西南非民族，又称“奥瓦赫雷罗人”，属西南班图族系统，分布于纳米比亚、安哥拉、博茨瓦纳、南非共和国，人口共约27.5万人（20世纪90年代）；语言属尼日尔－科尔多凡语系；仍保持传统信仰（祖先崇拜、自然力崇拜等）。——译者注


〔200〕
 班图人（Bantu），分布于非洲撒哈拉沙漠迤南广大地区的班图语诸族，属尼日尔－科尔多凡语系贝努埃－刚果语族，人口共约2亿（20世纪90年代）。语言学家将班图语划分为7个主要语支：西北语支、北方语支、刚果语支、中央语支、东部语支、东南语支、西部语支。——译者注


〔201〕
 H. 鲍曼：《非洲诸民族神话中人类的始创与太古时期》，柏林1936年版。


〔202〕
 J. 伊尔勒：《赫雷罗人》，居特斯洛1906年版第72页。


〔203〕
 非洲许多地区盛行这样一种观念：神既已创造天地万物，并使人类得以安居，就全然不再干预人间之事。这样一来，自然无须以祭祀和祝祷相扰，遂有“逊位神”之称。相传，约鲁巴人神殿的主神奥洛伦将统御天界和世间之权赋予其所造之奥巴塔拉；班图语一些民族神话中的主神伊玛纳造宇宙万物和第一双男女后，亦为其他神所取代。——译者注


〔204〕
 参阅А. 布赖恩特《欧洲人到来前的祖鲁族》，莫斯科1953年版第37、39、41、53～54页。


〔205〕
 参阅H. 鲍曼《非洲诸民族神话中人类的始创与太古时期》，柏林1936年版第25页。


〔206〕
 尧人（Yao），东非民族，又称“瓦尧人”，属中央班图族系统，分布于马拉维西部、坦桑尼亚南部、莫桑比克北部；从事刀耕火种、狩猎、捕鱼、畜牧等；人口共约300万（《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2008年鉴》）；传统信仰（祖先崇拜、自然力崇拜等），依然留存。楚瓦博人（Chuabo），属中央班图族系统马拉维支系，约117万人居于莫桑比克（《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2008年鉴》）。马夸人（Makua），属中央班图族系统尧支系，分布于莫桑比克（约690万）、马拉维（约130万）和坦桑尼亚（约30万）等地区；保持传统信仰（信自然精灵、祈雨、法术、祖先崇拜等）；人口共约855万（20世纪90年代）。又据《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2008年鉴》，居于莫桑比克的马夸人约488.3万。——译者注


〔207〕
 参阅H. 鲍曼《非洲诸民族神话中人类的始创与太古时期》，柏林1936年版第62～63页。


〔208〕
 埃维人（Ewe），非洲民族，又称“埃贝人”、“克雷佩人”、自称“埃维格贝人”，分布于几内亚湾沿海地带，主要居住于加纳、多哥等地，人口共约370万（《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2008年鉴》）；其语言属尼日尔－科尔多凡语系克瓦语族；大多保持传统信仰，崇拜自然力和祖先。——译者注


〔209〕
 Chr. 加尔尼耶和J. 弗拉隆：《黑非洲的拜物教》，巴黎1951年版第70、83页。


〔210〕
 马赛人（Masai），东非民族，属尼洛特人的南支，自称“伊勒－马赛人”，又译“马萨伊人”；人口共约85万（《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2008年鉴》）；主要从事畜牧、狩猎、采集、捕鱼等，分布于肯尼亚、坦桑尼亚；其语言属尼罗－撒哈拉语系沙里－尼罗语族；保持传统信仰。——译者注


〔211〕
 M. 梅尔克：《马赛人》，柏林1904年版第199～200页。


〔212〕
 A. B. 埃利斯：《西非黄金海岸齐语诸族》，伦敦1887年版第22～23页。


〔213〕
 参阅H. 鲍曼《非洲诸民族神话中人类的始创与太古时期》，柏林1936年版；奥拉·波库《鲍勒人的神话、神幻故事、传说、寓言、谚语和谜语》，莫斯科1960年版。


〔214〕
 阿杰尔高原（Tassili-n-Ajjer），位于撒哈拉大沙漠中部（Tassili，柏柏尔语，意即“高原”）；19世纪，该地区发现史前岩画。岩画十分丰富，绘有种种动物和人物、牛群奔突以及猎人持弓以待等场面，技法高超，描绘生动细致，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译者注


〔215〕
 参阅А. 洛特《高原岩画探寻》，莫斯科1962年版。


〔216〕
 迦太基（Carthage），非洲北部（今突尼斯）的奴隶制国家，约公元前814年为腓尼基一城邦——推罗的移民所建；公元前7至前4世纪，成为西地中海地区的强国。努米底亚（Numidia），北非早期的奴隶制国家（在今阿尔及利亚境内），建于公元前3世纪。毛里塔尼亚（Mauritania），位于西非西北部；公元7世纪，阿拉伯人进入，建立封建王朝。——译者注


〔217〕
 科普特人（El Kopt），公元7世纪伊斯兰教传入埃及后，埃及人中仍保持基督教（科普特教派）信仰者的后裔，现约有652万人（《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2008年鉴》）。“科普特人”（Copt），为进入埃及的阿拉伯人对埃及原居民的称谓，后专指属科普特教派者。科普特教会为基督教东派教会之一，其宗主教驻亚历山大。——译者注


〔218〕
 马里王国（Mali），位于非洲西部，建于约公元13世纪。其全盛时期的版图，南起热带雨林，北至撒哈拉大沙漠。加纳王国（Chana），位于非洲西部，兴起于公元3～4世纪，盛于公元8～11世纪。其疆域位于尼日尔河北部和塞内加尔河上游地区。桑海王国（Songhai），亦称“加奥”，位于非洲西部，桑海人建于约公元7世纪，先后臣属于加纳王国和马里王国。其全盛时期（公元15～16世纪）版图，东起豪萨人所居地区，西抵大西洋沿岸，北达摩洛哥南部。——译者注


〔219〕
 “马拉布特”（Marabout），北非的伊斯兰教苦行者。中世纪撒哈拉北部边缘地区的穆斯林僧侣兼武士，亦称“马拉布特”。他们曾对撒哈拉以南诸部落大事攻掠。“马拉布特”，法语marabout，来自阿拉伯语murabit（“穆拉比特”），意即“来自坚固的处所——里巴特者”，亦为北非穆斯林托钵僧（德尔维希）军事宗教骑士团之称谓。公元11至12世纪，马拉布特据有摩洛哥，并建立阿尔摩拉维德王朝，亦即阿尔穆拉比特王朝（Al-Murabitun dynasty）。所谓“阿尔穆拉比特人”，亦即穆拉比特人，主要来自柏柏尔人的伦图纳（“蒙面人”）部落（该部落成员皆佩戴黑面罩）。他们在撒哈拉至尼日尔河一带从事游牧。阿卜杜拉·伊本·雅辛到该部落宣讲伊斯兰教教义，建立严格的宗教组织，曾与其信徒修建一所设防牢固的寺院（阿拉伯语“里巴特”），并居于该处。后来，雅辛开始向撒哈拉地区的柏柏尔人和一些地区的黑人宣扬伊斯兰教教义，并将信徒组成强大的武装力量。——译者注


〔220〕
 斯瓦希里人（Suaheli，Swahili），东非民族集群，属东北班图族系统，分布于坦桑尼亚（310万）、肯尼亚、莫桑比克等国濒临印度洋地区以及沿海岛屿，人口共约300余万（《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2008年鉴》）。——译者注


〔221〕
 西蒙·金班古曾创立非洲人独立基督教派；1921年，领导人民起义，反对比利时殖民统治，参加者达数万人。起义失败后，金班古被捕入狱。“金班古”运动并未销声匿迹，其影响持续颇久。1950年，金班古死于狱中。——译者注


〔222〕
 参阅Б. И. 沙列夫斯卡娅《下刚果的反殖民主义宗教—政治运动》——《亚洲和非洲诸民族》第6分册，莫斯科1962年版；《热带非洲和南非的旧有宗教与新生宗教》，莫斯科1964年版。


〔223〕
 1950年前后，肯尼亚（主要在基库尤人中）有一秘密社团，称为“玛乌－玛乌”。相传，其成员加入该社团时，须宣誓为将欧洲人逐出肯尼亚而斗争。——译者注


〔224〕
 据截至1996年的统计资料，非洲地区的基督教徒约3.61亿（约占该地区人口的48％），伊斯兰教徒约3.09亿（约占该地区人口的41％）。据《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2008年鉴》，非洲人口共约939166800；非洲许多民族仍保持传统信仰，大多分布于撒哈拉大沙漠以南。又据截至1996年的统计资料，非洲地区传统宗教信奉者为70250000。——译者注


〔225〕
 那乃人（Нанайцы；Nanai），自称“那尼”（意为“本地人”），分布于西伯利亚的哈巴罗夫斯克边区等地区（分布于中国境内者称为“赫哲族”），人口共约1.3万（20世纪90年代）；其语言属阿尔泰语系通古斯－满语族；保持传统信仰，信万物有灵，萨满教之风极盛。——译者注


〔226〕
 布里亚特人（Буряты；Buryat），又称“布里亚特蒙古人”，其语言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分布于西伯利亚及俄罗斯其他地区（约45.3万）、蒙古（4.3万）等（《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2008年鉴》）；信奉佛教（喇嘛教）以及东正教，并保持萨满教及传统信仰。——译者注


〔227〕
 楚克奇人（Чукчи；Chukchi），自称“卢奥拉韦特兰”（意为“真正的人”），主要分布于西伯利亚北部地区；人口共约1.7万（20世纪90年代）；其语言属楚克奇－堪察加语族（古亚细亚语系）；信万物有灵，保持传统信仰（萨满教、渔猎崇拜等）；公元18世纪，东正教开始传入。——译者注


〔228〕
 В. Г. 博戈拉兹：《楚克奇人》，列宁格勒1939年版第2卷第14页。


〔229〕
 雅库特人（Якуты；Yakut），分布于西伯利亚南部，其语言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据考证，雅库特人的种族形成与西伯利亚地区通古斯人以及公元10～13世纪迁居西伯利亚地区的突厥语和蒙古语部族不无关联；人口约441000（《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2008年鉴》）。雅库特人仍保持传统信仰，信奉萨满教之风极盛。公元18～19世纪，东正教传布于雅库特人中，通常与对种种精灵的崇信相结合。——译者注


〔230〕
 В. Г. 博戈拉兹：《楚克奇人》第2卷，列宁格勒1939年版第107页。


〔231〕
 阿尔泰－萨彦诸族（Алтайско-саянские народы），阿尔泰人按种族关系分为南、北两支；南支阿尔泰人即由公元6至8世纪萨彦－阿尔泰地区诸突厥部落的后裔融合而成，后又有蒙古族诸部落的成分溶入（公元13、15～18世纪）；北支阿尔泰人由萨莫耶德人、古亚细亚人、乌戈尔－芬语诸民族的成分融合而成；信奉萨满教，长期保留宗法封建制。俄罗斯境内的阿尔泰人约7万（20世纪90年代）；18世纪50～70年代，基督教传入。后来，佛教的影响日增。——译者注


〔232〕
 伊捷尔缅人（Ительмены；Itelmen），分布于北亚堪察加半岛，操伊捷尔缅语（属古亚细亚语系）；主要从事渔猎、采集；信奉萨满教，并信万物有灵；18世纪中叶，东正教开始传入；人口约2500（20世纪90年代）。——译者注


〔233〕
 尤卡吉尔人（Юкагиры；Yukaghir），人口约1100（20世纪90年代）。公元17世纪以前，尤卡吉尔人诸氏族—部落群体，分布于勒拿河至阿纳德尔河口一带。其社会关系长期保留由母系氏族制向父权制过渡的时期之特点；主要从事游猎和半游猎。公元17世纪，基督教开始传入；仍保持传统信仰，信奉萨满教之风极盛。——译者注


〔234〕
 埃文克人（Эвенки；Evenki），史称“通古斯人”（分布于中国境内者称为“鄂伦春族”）；操埃文克语，属阿尔泰语系通古斯－满语族；居于俄罗斯境内者约3万人（20世纪90年代）；从事养鹿、狩猎和捕鱼；保留父权制氏族残余以及众多传统信仰（萨满教、万物有灵信仰、氏族崇拜、熊崇拜、自然崇拜、渔猎崇拜等）。公元17世纪末，东正教开始传入；佛教在外贝加尔湖等地区埃文克人中颇有影响。——译者注


〔235〕
 吉利亚克人（Гиляки；Gilyak），现称“尼夫赫”（Nivkh，意为“人”），分布于西伯利亚的哈巴罗夫斯克边区等地区；人口约4630（20世纪90年代）；主要从事捕魚及海上渔猎；保持传统信仰（萨满教、自然力崇拜、熊崇拜等）；崇拜熊之风极盛，所谓“熊节”，在生活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译者注


〔236〕
 А. Ф. 阿尼西莫夫：《埃文克人的宗教》，莫斯科—列宁格勒1958年版第94页。


〔237〕
 科里亚克人（Коряки；Koriak），分布于堪察加半岛北部，其语言属古亚细亚语系楚克奇－堪察加语族；保留传统宗教信仰（万物有灵信仰、萨满教等）；公元18～19世纪，基督教开始传入堪察加地区；人口约9000（20世纪90年代）。——译者注


〔238〕
 汉特人（Ханты；Khant），旧称“奥斯佳克人”，分布于鄂毕河流域，其语言属乌拉尔语系芬－乌戈尔语族；保持传统信仰（祖先崇拜、图腾崇拜、萨满教、万物有灵信仰等），熊崇拜之风极盛；东正教亦有传布；人口约22500（20世纪90年代）。——译者注


〔239〕
 曼西人（Манси；Mansi），分布于鄂毕河流域，其语言属乌拉尔语系芬－乌戈尔语族；保持传统信仰，与汉特人相近似；东正教亦有传布；人口约8500（20世纪90年代）。——译者注


〔240〕
 谢尔库普人（Селькупы；Selkup），旧称“奥佳克－萨莫耶德人”，分布于托木地区以及亚马尔－涅涅茨自治区；其语言属乌拉尔语系萨莫迪语族；保持传统信仰（萨满教、自然崇拜、家庭保护精灵崇拜等），人口约3600（20世纪90年代）。——译者注


〔241〕
 涅涅茨人（Ненцы；Nenets，Nenezi），旧称“萨莫耶德人”、“尤拉克人”，自称“哈索瓦”（意为“人”），分布于科拉半岛至叶尼塞河下游广大地区；其语言属乌拉尔语系萨莫迪语族；大多保持传统信仰（萨满教、万物有灵信仰、祖先崇拜、渔猎崇拜等）；人口共约34500（20世纪90年代）。——译者注


〔242〕
 亦即黑龙江。——译者注


〔243〕
 乌尔奇人（Ульчи；Ulchi），自称“那尼人”，分布于哈巴罗夫斯克边区及阿穆尔河下游，其语言属阿尔泰语系通古斯－满语族；保持传统信仰（萨满教、万物有灵信仰、自然精灵崇拜等）；人口约3200（20世纪90年代）。——译者注


〔244〕
 С. Н. 克拉舍宁尼科夫：《堪察加地方志》，列宁格勒1949年版第420页。


〔245〕
 塔夫吉－恩加纳桑人（Тавгийцы-нганасан），即恩加纳桑人（Nganasans），亦称“塔夫吉人”（Tavgians），自称“尼亚人”，分布于西伯利亚的泰梅尔地区，其语言属乌拉尔语系萨莫迪语族；人口共约1300（20世纪90年代）；与涅涅茨人、埃涅茨人、谢尔库普人近缘；信奉萨满教，笃信万物有灵，盛行山石、树木崇拜之风。——译者注


〔246〕
 埃涅茨人（Энцы；Enets），分布于西伯利亚的泰梅尔地区，又称“叶尼塞萨莫耶德人”；人口约200余（20世纪90年代）；其语言属乌拉尔语系萨莫迪语族，从事狩猎、养鹿、捕鱼；信奉萨满教，笃信万物有灵。大多数埃涅茨人现与涅涅茨人混居，并接受其文化成分。——译者注


〔247〕
 参阅Б. О. 多尔吉赫《恩加纳桑人和埃涅茨人的献鹿祭》——《民族研究所简报》第66卷，莫斯科1960年版；《埃涅茨人的神幻故事和历史传说》——《民族研究所论丛》第66卷，莫斯科1961年版。


〔248〕
 С. П. 克拉舍宁尼科夫：《堪察加地方志》，列宁格勒1949年版第407～408页。


〔249〕
 “腾格里”（Тенгри；Tengri），神灵之统称，见诸中亚诸民族的古老神话，其渊源可追溯至古匈奴时期（公元前3世纪前），与“天”相混同，意即“天之主宰”，天宇被视为其化身或居所。蒙古语诸族以及布里亚特人的神话中，即有汗·蒙和－腾格里（意即“汗·苍天”）、艾尔赫图－腾格里（意即“威力浩大之天”）、德格雷－腾格里（意即“至高无极之天”），等等；另有阿塔伽－腾格里（即汗·阿塔甘），为44黑暗的东方群神之首；达尔汗·古吉尔－腾格里（锻造神），为99腾格里之首。——译者注


〔250〕
 洛帕里人（Лопари；Lopari），又称“萨阿米人”（Saami）、“拉普人”（Lapp），欧洲民族；据20世纪90年代的统计，分布于挪威（约4万人）、瑞典（约1.8万人）、芬兰（约4000人）、科拉半岛（约2000人）；其语言属乌拉尔语系芬－乌戈尔语族。关于拉普人的由来，其说不一。有些学者将他们划归古西伯利亚民族。有些学者则认为：拉普人原为山地居民，来自中欧。据大多数学者看来，他们是北欧古老居民的后裔。始于公元15～16世纪，基督教开始传入。前基督教信仰遗存（崇拜圣石和精灵、萨满教等）长久保留；其宗教信仰和神话中已形成一定规模的神殿。——译者注


〔251〕
 Н. 哈鲁津：《俄国境内的洛帕里人》，莫斯科1890年版第152页。


〔252〕
 卡累利阿人（Карелы；Karelians），自称“卡里亚拉尼”，主要分布于卡累利阿地区，人口约130900（20世纪90年代）；操卡累利阿语，属乌拉尔语系芬－乌戈尔语族。据考，卡累利阿人为形成于今卡累利阿南部和芬兰东南部地区原居民；公元10世纪前后，迁至拉多加湖北部和西北部地区，后又迁至拉多加湖与奥涅加湖之间地区。其传统文化异常丰富。——译者注


〔253〕
 《卡勒瓦拉》（《Kalevala》），卡累利阿人和芬人的叙事诗，由19世纪芬兰诗人埃·兰罗特根据民间流传的歌谣和神话故事编辑、整理而成；1849年再版，共50篇长诗，约23000余行。“卡勒瓦拉”，意即“卡勒瓦人居住的地方”，即现今的芬兰。叙事诗歌颂了芬人祖先的英雄业绩，反映了中世纪的社会生活风貌。——译者注


〔254〕
 鞑靼人（Татары；Tatar），俄罗斯鞑靼地区的基本居民，俄罗斯境内人口共约551.9万人（《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2008年鉴》），尚有100余万人分布在其他地区；其语言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信奉伊斯兰教，属逊尼派。——译者注


〔255〕
 “布尔汗”（Бурханы；Burkhan），见诸突厥语和蒙古语，意即“佛”、“佛－汗”；在蒙古语和突厥语诸民族的神话传说中，“布尔汗”为“佛”、“神”、“崇拜偶像”之统称。1904年以后，布尔汗曾在布尔汗教中居于至关重要的地位。所谓“布尔汗教”，为阿尔泰人特有的民族宗教意识形态（公元20世纪初期）；其宗教思想的基础，与喇嘛教相近似，并保留有颇多萨满教成分。——译者注


〔256〕
 斯万人（Сваны；Svan，Swan），格鲁吉亚人的分支，分布于高加索山脉主脉南麓，其语言属高加索语系卡特维尔语族。普沙夫人（Пшавы；Pshav）、图申人（Тушины；Tushin），均为格鲁吉亚人的一支，居于格鲁吉亚东部。——译者注


〔257〕
 印古什人（Ингуши；Ingush），自称“加尔盖人”，高加索地区民族，其语言属北高加索语系纳赫－达吉斯坦语族，人口约25.3万（《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2008年鉴》），另有2万余人分布于中亚、近东；信奉伊斯兰教（属逊尼派），传统信仰亦有迹可寻。现今印古什的山区，曾存在加尔盖集群（印古什人因而自称“加尔盖人”）、措林集群、杰伊拉霍集群、梅茨哈尔集群。公元16～17世纪，这些山区居民开始移居平原地带；其主要目的地为塔拉河流域以及卡姆比列耶夫卡河地区。公元17世纪末叶以前，此间曾有翁古什特聚落（“印古什人”这一称谓，即源于此）。——译者注


〔258〕
 奥塞梯人（Осетины；Ossetian），高加索地区民族，其语言属印欧语系伊朗语族；主要从事农业；保持传统信仰和仪礼；人口共约46.3万（《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2008年鉴》）；大多信奉东正教，部分人信奉伊斯兰教，传统信仰亦有迹可寻。——译者注


〔259〕
 古印古什人结为氏族部落群体而居，费皮和加尔盖为聚居区中最著者。费皮人，即“费阿皮人”（Феапии），为居于费皮之古印古什人；加尔盖人（Галгаи），则为居于加尔盖之古印古什人。——译者注


〔260〕
 阿布哈兹人（Абхазы；Abkhaz），高加索地区民族，人口约11.5万（20世纪90年代）；其语言属北高加索语系阿布哈兹－阿迪格语族，保留古老的传统信仰，家庭—氏族崇拜以及与其紧密相关的丧葬仪礼和农事崇拜、畜牧崇拜依然留存。阿布哈兹人并崇拜圣山、圣树；部分信奉东正教，部分信奉伊斯兰教（属逊尼派）。——译者注


〔261〕
 参阅Ш. 伊纳尔－伊帕《阿布哈兹人》，苏呼米1960年版第361～367页。


〔262〕
 伊梅里特人（Имеретины，Imeritians），格鲁吉亚伊梅里特地区的居民；其生活习俗和传统文化具有某些地方特色。——译者注


〔263〕
 所谓“冥世崇拜”（俄语Погребальный культ），宗教信仰的早期形态之一，包容异常繁复的观念和举措，囊括有关的习俗、仪礼、章则、对死者的处置方式等。所有这些，又与关于死亡、冥世境遇、冥世与冥世神灵、生者与死者的关联等的观念紧密相关。一般说来，丧葬仪礼被视为冥世崇拜的主体。据考，冥事崇拜的雏形萌生于旧石器时代早期，作为组成部分纳入晚期的宗教体系。冥世崇拜与农事崇拜、畜牧崇拜、渔猎崇拜、行业崇拜、首领崇拜、祖先崇拜、图腾崇拜、种种自然崇拜，在世界各民族的宗教中居于显著的地位。——译者注


〔264〕
 参阅E. 宾克维奇《奥塞梯人的信仰》——《苏联诸民族的宗教信仰》第2卷，莫斯科—列宁格勒1931年版第156页。


〔265〕
 Ш. 伊纳尔－伊帕：《阿布哈兹人》，苏呼米1960年版第367～368页。


〔266〕
 切尔克斯－沙普苏格人（Черкесы-шапсуги），高加索地区民族：切尔克斯人（Cherkes），自称“阿迪格人”（Adighe），俄罗斯境内约有5万余人（20世纪90年代），操卡巴尔达－切尔克斯语，属北高加索语系阿布哈兹－阿迪格语族；信奉伊斯兰教（属逊尼派）；沙普苏格人（Shapsughe），自称“沙普瑟格”，阿迪格人的一支，人口约1万（20世纪90年代），曾为阿迪格诸部落之一，操阿迪格语的沙普苏格方言，信奉伊斯兰教（属逊尼派）。——译者注


〔267〕
 赫弗苏尔人（Хевсуы；Khevsur），属格鲁吉亚族，分布于东格鲁吉亚大高加索山脉南、北麓以及阿尔贡河上游等地，长期保留传统习俗，操格鲁吉亚一种山区方言。——译者注


〔268〕
 《苏联诸民族的宗教信仰》第2卷，莫斯科—列宁格勒1931年版第51页。


〔269〕
 同上，第119～120页。


〔270〕
 亚美尼亚人（Армяны；Armenian），亚美尼亚的基本居民，人口约285.3万（《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2008年鉴》），部分居住于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及世界其他地区，其语言属印欧语系亚美尼亚语族；信奉基督教。——译者注


〔271〕
 格鲁吉亚人（Грузины；Georgian），自称“卡特维尔人”，格鲁吉亚的基本居民，人口约351.4万（《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2008年鉴》），其语言属高加索语系卡特维尔语族；信奉东正教和天主教，部分人信奉伊斯兰教（属逊尼派）。——译者注


〔272〕
 达吉斯坦（Дагестан；Dagestan），位于俄罗斯境内，分布于这一地区的民族有：阿瓦尔人、达尔金人、库梅克人、列兹金人、拉克人、车臣人等。——译者注


〔273〕
 车臣人（Чеченцы；Chechen），自称“纳赫乔人”，高加索地区民族，人口约89.8万（《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2008年鉴》），部分居住于其他地区，与印古什人为北高加索地区原居民；公元7世纪，在亚美尼亚史籍中称为“纳赫查·玛蒂扬”（意即“操诺赫查语的人”）；公元14世纪，称为“诺赫查人”；15～16世纪，移居现今捷列克河及阿尔贡河地区；其语言属高加索语系纳赫－达吉斯坦语族；信奉伊斯兰教（属逊尼派）。——译者注


〔274〕
 卡巴尔达人（Кабардинцы；Kabardian），高加索地区民族，人口约36.7万（《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2008年鉴》），其语言属高加索语系阿布哈兹－阿迪格语族；信奉伊斯兰教（属逊尼派）。——译者注


〔275〕
 阿扎尔人（Аджарцы；Adzhar），高加索地区民族，16世纪后半期至19世纪末叶，改信伊斯兰教；为格鲁吉亚人的一支，居于格鲁吉亚西部地区，仍保留固有的文化形态和生活习俗。——译者注


〔276〕
 茵吉洛伊人（Ингилойцы），高加索地区民族，格鲁吉亚人的一支，分布于阿塞拜疆西部地区；17世纪初期，大多接受伊斯兰教，并因而称为“茵吉洛伊人”——来自被曲解的突厥语“茵吉拉弗”一词（意即“改宗者”）。——译者注


〔277〕
 阿塞拜疆人（Азербайджанцы；Azerbaijani），高加索地区民族，阿塞拜疆的基本居民，人口约732.6万（《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2008年鉴》），信奉伊斯兰教；并有1千余万人居住于其他地区（约1113.8万居住于伊朗）；其语言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译者注


〔278〕
 喀山汗国（Казанское царство），公元15至16世纪建于伏尔加河中游地区的鞑靼封建国家，1552年为伊凡四世所灭。——译者注


〔279〕
 参阅И. Г. 格奥尔吉《俄国境内诸民族与其生活仪礼、信仰、习俗、居所、服饰及其他遗迹志》，圣彼得堡1776～1777年版；И. И. 列皮奥欣《俄国诸行省旅行志》，圣彼得堡1795年版；П. С. 帕拉斯《俄罗斯帝国诸行省旅行记》、《帕拉斯院士1793～1794年克里米亚旅行记》（载于《帝国奥德萨历史与古迹协会学报》，XII，1881年版）等；П. И. 雷奇科夫《奥伦堡地形志》，圣彼得堡1762年版。——译者注


〔280〕
 马里人（Марийцы；Mari），1918年前称为“切列米斯人”，马里地区的基本居民，分布于俄罗斯伏尔加河中游地区，并分布于俄罗斯其他地区，人口共约66万（《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2008年鉴》），其语言属乌拉尔语系芬－乌戈尔语族。大多数人信奉东正教，或遵奉形成于基督教与传统信仰之结合的所谓“马里信仰”（“马尔拉信仰”）；东部马里人大多保持传统信仰和习俗。——译者注


〔281〕
 楚瓦什人（Чуваши；Chuvash），分布于俄罗斯伏尔加河中游地区，人口共约172.2万（《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2008年鉴》），其语言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大多信奉东正教，并保持传统信仰。——译者注


〔282〕
 莫尔多瓦人（Мордва；Mordvin），莫尔多瓦地区的基本居民，分布于俄罗斯伏尔加河中游以及其他地区，人口共约72.3万（《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2008年鉴》），其语言属乌拉尔语系芬－乌戈尔语族；信奉东正教，并保持传统信仰和习俗。——译者注


〔283〕
 巴什基尔人（Башкиры；Bashkir），巴什基尔地区的基本居民，部分居住于伏尔加河中游地区，人口共约137.5万（《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2008年鉴》），其语言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信奉伊斯兰教（属逊尼派），并保持传统信仰和习俗。——译者注


〔284〕
 乌德穆尔特人（Удмурты；Udmurt），旧称“沃佳克人”，乌德穆尔特地区的基本居民，并分布于其他地区，人口共约71.3万（《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2008年鉴》），其语言属乌拉尔语系芬－乌戈尔语族；信奉东正教，保持传统信仰和习俗。——译者注


〔285〕
 П. В. 杰尼索夫：《楚瓦什人的宗教信仰》，切博克萨雷1959年版第141页。


〔286〕
 所谓“报赛”，为往昔农事完毕后举行的谢神祭祀。中国古代亦有此俗，唐朝王建《赛神曲》：“但愿牛羊满家宅，十月报赛南山神。”——译者注


〔287〕
 所谓“荐新”，即以时鲜的食品祭献，以谢神灵。——译者注


〔288〕
 《苏联诸民族的宗教信仰》第2卷，莫斯科—列宁格勒1931年版第274页。


〔289〕
 同上，第274页。


〔290〕
 《苏联诸民族的宗教信仰》第2卷，莫斯科—列宁格勒1931年版第252页。


〔291〕
 同上，第272页。


〔292〕
 莫尔多瓦－埃尔佳人（Мордва-эрзя；Mordvin-Erzya），莫尔多瓦人两主要族群之一；另一族群为莫尔多瓦－莫克沙人（Мордва-мокша；Mordvin-Moksha）；两组群各有其语言，同属乌拉尔语系芬－乌戈尔语族。前者主要居于东部地区，后者主要居于西部和南部地区。据考，莫尔多瓦人的祖先——芬－乌戈尔部落，约公元前1千年代后半期居住于伏尔加河、奥卡河、苏拉河之间地带。始于公元6～7世纪，由于分布地域不同等原因，居于奥卡河与苏拉河之间的古莫尔多瓦部落以及居于苏拉河与莫克沙河之间的古莫尔多瓦部落，逐渐形成埃尔佳（自称）和莫克沙两族群。——译者注


〔293〕
 参阅П. 博加耶夫斯基《沃佳克人宗教观念概论》——《民族志学述评》1890年第1期。


〔294〕
 科米－济良人（Коми-зыряны；Komi-Zyryan），主要分布于科米地区，人口共约35.4万（《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2008年鉴》）。科米人（Komi），又称“科米－莫尔特”（“科米人”）、“科米－沃伊特尔”（“科米民”），其俄语称谓为“济良人”（Зыряне）。公元14世纪末，科米－济良人基督教化；前基督教信仰迄今依然留存，诸如：笃信林灵和种种主宰精灵、占卜、符咒、咒杀（厌胜）等，崇拜树木、火和一些动物；其家庭祭仪和习俗与北部俄罗斯人相近似。——译者注


〔295〕
 科米－彼尔米亚克人（Коми-пермяки；Komi-Permyak），主要分布于科米－彼尔米亚克地区，人口共约14.7万（《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2008年鉴》）。大多数人信奉东正教；传统信仰和仪礼依然留存。——译者注


〔296〕
 俄国学者К. А. 波波夫著有《济良人与济良边区》（1874年）。俄国语言学家Г. С. 雷特金著有《彼尔米亚克历任主教控制下的济良边区与济良人》（1889年）。М. П. 纳利莫夫曾从事伏尔加河流域和北方一些民族及其宗教的研究，其有关科米人的著述经Д. 乌沙科夫整理，收入《大俄罗斯民间信仰资料汇编》（载于俄国自然科学、人类学和民族志学爱好者协会主办刊物《民族志学述评》1899年第2～3期）。А. С. 西多罗夫著有《科米人的巫医术、法术与致厄术》（列宁格勒1828年版）。——译者注


〔297〕
 厌蛊（Порча），亦即“致厄”，即借助法术降灾祸于人。所谓“厌胜”，与厌蛊相近似，即凭借法术或巫术致厄于仇者。中国古代亦有此俗，唐朝杜甫《石犀行》：“自古虽有厌胜法，天生江水向东流。”所谓“魇蛊”、“魇胜”、“魇镇”、“魇魔”等，其意大体相似。——译者注


〔298〕
 乌戈尔人（Угры；Ugrian），乌戈尔语诸民族的统称，包括乌拉尔以东的曼西人和汉特人（属鄂毕－乌戈尔语分支），并包括多瑙河流域的匈牙利人，即马扎尔人（其语言属乌拉尔语系芬－乌戈尔语族）。——译者注


〔299〕
 丘德人（俄文Чудь；Chud），古罗斯典籍中对爱沙尼亚人的祖先以及濒临波罗的海地区的芬－乌戈尔语诸部落之称谓（公元前2千年代初期，爱沙尼亚古代部落集群渐为地域性部落集群所取代；此称之肇始，即约当其时）。分布于楚德湖一带的古沃德人，亦称“丘德人”。俄语Чудо（“丘多”），原意为“怪物”，与Чудь（“丘德人”）谐音。——译者注


〔300〕
 系指米拉城的尼古拉（Nicholas of Myra）；相传，为米拉城（《圣经》中之“每拉”）的主教，生于小亚细亚的吕基亚，戴克里先迫害基督教时被捕，君士坦丁大帝在位时获释；后被神化，亦可能即是神幻人物。一说，西方民间传说中的“圣诞老人”即由其演化而来。——译者注


〔301〕
 米迦勒（Michael），《圣经》中的天使长；相传，曾保佑以色列人，曾为摩西的遗体与魔鬼争辩，并曾与妖龙（即撒但）奋战。《启示录》载：“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争战，龙也同它的使者去争战，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它们的地方。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但，是迷惑普天下的。它被摔在地上，它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12：7～9）——译者注


〔302〕
 “三位一体”（Троица；Trinity），基督教基本信条之一。该教宣称：上帝只有一位，但包括圣父、圣子、圣灵（圣神）三位格；三者虽各有其特定位分，却完全同具一本体，同为一独一真神；三神又并非只是一位。——译者注


〔303〕
 “地狱”一词，亦即俄语之пекло，口语并有“炎热的地方”、“烈日照射的地方”之意，口语或方言有“地狱”之意。——译者注


〔304〕
 谢肉节（Масленица；Carnival），亦译“狂欢节”、“嘉年华会”，欧洲民间节日，一般在基督教大斋节前3天举行；人们乘封斋期尚未开始而欢宴歌舞、尽情作乐。谢肉节旨在送冬迎春，具有祖先崇拜、农事崇拜和家庭—氏族崇拜之明显特征。——译者注


〔305〕
 圣三主日（Троица；Trinity Sunday），基督教称“三一主日”，天主教称“天主圣三瞻礼”，东正教亦用此称；圣灵降临节后的星期日，为恭敬上帝（天主）三位一体而守此节。在古代罗斯，这一节日与盛行的悼亡节相复合。悼亡之俗源于古斯拉夫人对植物精灵的信奉。——译者注


〔306〕
 复活节（Пасха；Easter），基督教重要节日之一，旨在纪念耶稣复活。据尼西亚公会议规定，每年春分月圆后第1个星期日（亦即3月21日至4月25日之间）为复活节。西欧各国于16世纪改用格列历（即现今通用之“阳历”）后，东正教及某些其他东方教会的复活节之具体日期，往往比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迟两周。——译者注


〔307〕
 俄语“Чураться”一词的词根为чур（即丘尔之称谓），往往用于儿童游戏，意即：“碰不到我”、“别碰我”。——译者注


〔308〕
 俄语“Чересчур”一词，由черес与чур合成，前者为“越过”之意，后者即为丘尔之称谓。这一副词，意即“过分”、“过度”。——译者注


〔309〕
 俄语“Пращур”一词，由пра与щур合成；前者表示“原始”、“古老”以及“曾祖”、“曾孙”中之“曾”，后者即是休尔之称谓。这一名词，意即“曾祖”、“远祖”；“休尔”即等同于“祖”。——译者注


〔310〕
 俄语“Чурка”一词的词根为чур（即丘尔之称谓）。——译者注


〔311〕
 参阅А. Г.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俄语词源辞典》，莫斯科1958年版第1221～1222页。


〔312〕
 俄语упырь，意即“吸血鬼”、“恶鬼”。——译者注


〔313〕
 俄语вампир，其含义亦为“吸血鬼”、“厉鬼”。——译者注


〔314〕
 俄语навье，意即“鬼”、“阴魂”、“死者”。——译者注


〔315〕
 参阅Н. 加利科夫斯基《基督教与古罗斯多神教遗存之争》，莫斯科1913年版第2卷第60页。


〔316〕
 乌克兰语мавки，意即“林木女灵”。——译者注


〔317〕
 参阅Е. В. 阿尼契科夫《多神教与古罗斯》，圣彼得堡1914年版第294页。


〔318〕
 波利亚内人（Поляне），东支斯拉夫人部落集群，分布于第聂伯河流域的森林、草原黑土地带。——译者注


〔319〕
 参阅Е. В. 阿尼契科夫《多神教与古罗斯》，第231页；《俄罗斯地方志汇编》，第1卷第1分册，列宁格勒1926年版第170页。


〔320〕
 “伊万－库帕拉”节（Иван-Купала），斯拉夫人的农事节期，即夏至节（6月23、24日）。这一节期溯源古远，见诸欧洲许多民族；斯拉夫语诸民族亦然。据民间迷信观念，每年6月24日之夜，女妖麇集，蕨花盛开，以显示地下宝物埋藏之处，百草具有医病之灵效，如此等等。每逢节期来临，则燃起篝火，年轻人从火上越过，并跳民间之圆圈舞为乐。教会曾牵强附会，将6月24日定为施洗约翰节，力图将其纳入基督教范畴，然而并未如愿以偿，“伊万－库帕拉”节之多神教属性迄今犹存。——译者注


〔321〕
 “洗浴”（“沐浴”），俄语为купать，与Купала（“库帕拉”）谐音，其含义则与“施洗约翰”中的“洗”相契合。于是，库帕拉这一神幻形象便在基督教的濡染下应运而生。——译者注


〔322〕
 “哈利路亚”（Аллилуйя，Hallelujah；希伯来文halleluyah），犹太教习用的欢呼语，后为基督教所袭用，成为基督教徒常用的祝颂词；在礼仪赞美诗、圣歌中，常用以表示欢呼，意为“赞美上帝”。——译者注


〔323〕
 “卡伦达”（拉丁文Calendae），古罗马人用语，意即每月的首日。——译者注


〔324〕
 Г. 伊利因斯基：《古斯拉夫多神信仰史摘述》——《喀山大学考古学、历史、民族志学会通报》第34卷第3分册，喀山1929年版第7页。


〔325〕
 柳蒂齐人（Лютичи；拉丁文Lutic），西支斯拉夫人部落集群，公元8至12世纪分布于波罗的海南岸地区。——译者注


〔326〕
 瓦格尔人（Вагры；Wagren），西支斯拉夫人部落集群，公元8至12世纪分布于波罗的海南岸地区；1789年，为德意志封建主所征服。——译者注


〔327〕
 拉贝河流域斯拉夫人（Полабские славяны），西支斯拉夫人部落集群，分布于今捷克境内拉贝河地区，人数众多；公元1千年代末至2千年代初，分布于今奥德河下游与易北河中、下游及其与波罗的海之间地带。——译者注


〔328〕
 卢日支语属印欧语系斯拉夫语族西支；操该语的卢萨蒂人（Lusatians），又称“索布人”（Sorb），现分布于德国境内。索布人又称“卢日支人”（Lujichane）、“温德人”（Wende），公元9世纪居于卢萨蒂亚地区。——译者注


〔329〕
 如上文所述，“博格”为俄语бог（“神”）之音译，原文有“福气”之意。——译者注


〔330〕
 俄语“基卡”（Кика），亦称“基契卡”（Кичка），为旧时俄罗斯已婚妇女节庆时所戴的一种帽子。——译者注


〔331〕
 参阅В. 克留切夫斯基《俄国历史纲要》，1912年版第2编第195页。


〔332〕
 俄语中的бешеный（意即“疯狂的”），其字根为бес；беситься（意即“发狂”），其字根亦为бес。——译者注


〔333〕
 撒但（希伯来文satan），原意为“抵挡”，意谓“专事抵挡上帝而与上帝为敌”。据犹太教、基督教之说，撒但（撒旦）为魔鬼之称谓。——译者注


〔334〕
 俄语“Чёрт”一词，意即“魔鬼”。——译者注


〔335〕
 俄语“Чёрт”一词，音译“乔尔特”；古斯拉夫语krt，音译“克尔特”；西支斯拉夫人所奉之神灵Krodo，音译“克罗多”；捷克人所奉之神灵Křet（skřitek），音译“克热特”（“斯克日泰克”）；波兰人所奉之神灵Skrzat，音译“斯克尔扎特”；拉脱维亚人所奉之神灵Krat，音译“克拉特”。——译者注


〔336〕
 “科罗纯”，俄语“корочун”的音译（“克拉纯”为крачун的音译），意译“死亡”、“猝死”。——译者注


〔337〕
 Krt—črt，音译“克尔特—奇尔特”；“奇尔特”与“乔尔特”（意即“魔鬼”），两者读音相近似。——译者注


〔338〕
 Крт即krt，音译“克尔特”。——译者注


〔339〕
 俄语чрт—черт，音译“奇尔特”—“乔尔特”。——译者注


〔340〕
 参阅Е. В. 阿尼契科夫《多神教与古罗斯》，圣彼得堡1914年版。——译者注


〔341〕
 又称“帕拉斯克瓦－彼雅特尼查”（希腊文paraskeon，即俄语中的пятница，意即“星期五”）。基督教创立后数世纪，有星期五守斋之俗，星期五被视为基督受难之日。教会著作家杜撰了“殉道者”帕拉斯克瓦之“生平”，并称其为“彼雅特尼查”。为纪念该“殉道者”，路口设有十字架和小礼拜堂。——译者注


〔342〕
 “列希”为俄语леший之音译，意译“林妖”；白俄罗斯人和波兰人对诸如此类精灵的称谓，均有类似含义。——译者注


〔343〕
 “沃佳诺伊”，为俄语водяной之音译，意译“水中精灵”、“水妖”；波兰人、捷克人、卢日支人对此种精灵的称谓，亦有类似含义。——译者注


〔344〕
 “波卢德尼查”，为俄语полудница之音译，意译“日中精灵”；波兰人、卢日支人、捷克人对此种精灵的称谓，亦有类似含义。——译者注


〔345〕
 “鲁萨尔卡”，俄语русалка之音译，为斯拉夫诸族（特别是东支斯拉夫人）所信之神幻形象。丰饶精灵、水灵等的特质以及有关“不洁”死者的观念，纷然杂陈其中。——译者注


〔346〕
 拉丁语ros，具有“雨”、“水”、“滴”等涵义。——译者注


〔347〕
 参阅д. К. 泽列宁《俄罗斯神话概览》，彼得堡1916年版。


〔348〕
 参阅F. 米克洛希奇《俄罗斯人》，维也纳1864年版。——译者注


〔349〕
 三一主日（Троица；Trinity Sunday），即东正教之圣三主日，天主教称为“天主圣三瞻礼”，为敬奉上帝三位一体而守此节。五旬节（Пятидесятница），又称“圣灵降临节”。据教会规定，每年复活节后第50日为此节；五旬节后的星期日为三一主日。每逢节期到来，则祭祷亡者，并以白桦枝条悬于住处。诸如此类仪俗，显然溯源于多神教传统。——译者注


〔350〕
 古斯拉夫人有一种对鲁萨尔卡之祈祝仪礼（所谓“鲁萨尔卡”，即是雨水、植物和丰饶之精灵）；一年四度：冬季行于12月25日和1月6日，与新春祈祝法术相联属；夏季行于6月4日后一周间（即所谓的“鲁萨利亚”周）和6月24日之“库帕拉”节，同祈雨仪式相复合。届时，与祭之男女则尽情歌唱，并跳仪式舞。——译者注


〔351〕
 兹雷登（Злыдень），东支斯拉夫人所信之恶灵；相传，为居于炉灶下的精魅，处于冥冥中，致厄于家人。——译者注


〔352〕
 参阅Е. В. 阿尼契科夫《多神教与古罗斯》，圣彼得堡1914年版第95页。


〔353〕
 俄语волхв，音译“沃尔赫弗”，意译“魔法师”、“术士”。——译者注


〔354〕
 俄语волшебный意即“魔法的”、“法术的”，волшебство意即“魔法”、“法术”。——译者注


〔355〕
 1071年，罗斯托夫领地的白湖城，爆发了大规模的自由农起义；同年，诺夫哥罗德城市贫民亦试图举事，反抗封建大公的统治。——译者注


〔356〕
 吕根岛（Rügen），为今德国北部波罗的海中一岛屿。——译者注


〔357〕
 雷特拉（Rethra），公元10至11世纪为波罗的海沿海地区之西支斯拉夫人部落的宗教中心，位于今德国境内。——译者注


〔358〕
 雅特维雅格人（Ятвяги；Yatviangs），又称“苏多弗人”，古普鲁士人部落，其族缘同立陶宛人相近，分布于涅曼河中游与纳雷弗河上游之间地区，即苏多维亚地区。古罗斯大公曾多次攻略其地。——译者注


〔359〕
 参阅《罗斯编年史汇集》第1卷第1分册，列宁格勒1926年版第79、82页。


〔360〕
 　　①参阅Е. В. 阿尼契科夫《多神教与古罗斯》，圣彼得堡1914年版第298、380、382，384页。


〔361〕
 同上，第XXXVI页。


〔362〕
 日耳曼人（German），约始于公元前5世纪，分布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南部、日德兰半岛、波罗的海和北海南岸；公元初年，分为东、西、北3支：东、西两支辗转迁徙，后在古罗马境内建立众多王国；北支留居北欧，其社会发展较为迟缓，并同当地其他原居民相融合，成为近代德意志、奥地利、荷兰、英吉利、瑞典、挪威、丹麦等民族的祖先。——译者注


〔363〕
 参阅K. 赫尔姆《古日耳曼宗教史》第1卷，海德堡1913年版第158～164页；Д. К. 泽列宁《树木图腾》，莫斯科—列宁格勒1937年版第72页。


〔364〕
 所谓“塞伊德”，为天然巨型圆石；据洛帕里人看来，可助人渔猎成功；人们通常虔诚敬奉，并有献祭之礼。——译者注


〔365〕
 W. 布德里奥特：《公元5～11世纪正式教会文献典籍中的古日耳曼宗教》，波恩1928年版第24、25、27、31页。


〔366〕
 “狩猎崇拜”，英语hunting rites，德语Gewerbekult，俄语Промысловый культ，意即“营作崇拜”，系指采集、狩猎、捕鱼等范畴的崇拜，通常指“狩猎崇拜”、“渔猎崇拜”，亦即一系列有关的观念、仪礼、习俗、行为准则，旨在促使收获丰盈，亦被视为关于动物界和植物界之种种古老意象的反映，在世界众多民族的宗教中居于显著地位。——译者注


〔367〕
 据塔西佗记载，古日耳曼人极重占卜，往往撷取核桃树枝，制成卜签；签上标以不同符记，然后随意置于白布之上。如所卜为公事，则由祭司主之；如所卜为私事，则由家长行之。主卜者先向神灵祈祷，继而眼望苍天，取签卜之；须连取3次，凭签上符记求解。如所得为“不可”，则当日不得续卜；如所得为“可”，则仍可续卜。（参阅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X）——译者注


〔368〕
 金石文（德文Runen），古代日耳曼文字（属公元2世纪至中世纪晚期），刻于石、金属、木、骨之上，传布于斯堪的纳维亚、冰岛、英吉利、北欧等地区。——译者注


〔369〕
 据塔西佗记载，“在他们的葬礼中，没有什么繁文缛节；对于有名望的人，专用某几种木材来焚化他的遗体，这就是他们唯一的仪节了。在火葬的柴堆上，并不堆积寿衣和香料，只是将死者的甲胄，有时连同他的坐骑，投入火中。坟墓就是一个小草坡。他们认为雕饰费事而又笨重的墓碑会成为死者难受的负担。”（《日耳曼尼亚志》，XXVII；《阿古利可拉传·日耳曼尼亚志》，商务印书馆1977年中文版第68页）据近代考古发现，日耳曼人的葬仪并不尽如塔西佗所记。莱茵河下游地区，葬仪可能较为简约；而在日耳曼尼亚其他地区，公元前即已有土圹葬；公元1世纪后的墓葬，随葬品亦渐趋考究。并参阅K. 赫尔姆《古日耳曼宗教史》第1卷，海德堡1913年版。——译者注


〔370〕
 苏埃维人（Suebi，Suevi），古日耳曼人部落集群，又译“苏维汇人”、“斯维比人”，包括塞姆诺恩人、夸迪人、赫尔蒙杜里人、马科曼人等。公元前58年，以阿里奥维斯特为首领的苏埃维人为凯撒所灭。公元409年，一部分苏埃维人由多瑙河上游迁至比利牛斯半岛，并建立苏埃维王国（公元585年为西哥特人所灭）。其聚居地区称为“苏埃维亚”。——译者注


〔371〕
 W. 布德里奥特：《公元5～11世纪正式教会文献典籍中的古日耳曼宗教》，波恩1928年版第50页等。


〔372〕
 巴塔弗人（Batavi），古日耳曼人部落，分布于莱茵河口一带；始于公元前1世纪末，为罗马人所统治；公元69年，戚维利斯率该部落举行反罗马起义，公元70年被镇压。——译者注


〔373〕
 弗里西人（Frisii），一古日耳曼人部落，分布于古代埃姆斯河迤西之北海沿岸，即今荷兰东北部地区。——译者注


〔374〕
 赫鲁斯克人（Cherusci），古日耳曼人部落；据塔西佗所记，分布于古代威悉河中游地区；公元4年，为罗马人所征服；公元9年，与其他部落痛歼罗马3个军团；公元4世纪，并入撒克逊人部落集群。——译者注


〔375〕
 塞姆诺恩人（Semnones），一译“森农人”，古日耳曼人部落集群，苏埃维人的一支，分布于古代萨克森、哈斐尔与施普雷河之间地区。——译者注


〔376〕
 马尔斯人（Marsi），古日耳曼人部落，分布于今利珀河与鲁尔河之间地区。——译者注


〔377〕
 日德兰半岛七部落系指：琉迪格恩部落（Reudigni）、阿维奥恩部落（Aviones）、安格利部落（Anglii）、瓦里恩部落（Varini）、欧多斯部落（Eudoses）、苏瓦尔多恩部落（Suardones）、努伊托恩部落（Nuithones）。——译者注


〔378〕
 纳哈纳瓦尔人（Nahanavali），又称“纳哈瓦尔人”，古日耳曼人的一支，分布于今德国东北部。——译者注


〔379〕
 K. 赫尔姆：《古日耳曼宗教史》第1卷，海德堡1913年版第383～389页。


〔380〕
 列入其神殿者有下列诸神（阿瑟为古日耳曼神话中以主神奥丁为首的群神的统称，有时则为神之称谓）：奥丁——统摄之力、智慧、法力（包括军事范畴）的据有者、武士的佑护者、瓦尔哈拉的主宰；托尔——负有征战和农事职能的雷神、与巨灵和宇宙之蛇相搏的主要斗士；提尔——古老天神、军事会议和决斗的庇护者；海姆达尔——众神和宇宙之树的捍卫者；巴尔德尔——幼神、光明之神；恩约尔德——丰饶、海洋和航海之神；霍德尔——盲神，误杀巴尔德尔；弗雷尔——丰饶、和平之神；洛基——神幻行骗者和恶作剧者、冥幽魔怪之父、众神与巨灵的中介；布拉吉——歌神，等等。

此外，尚有所谓“幼辈神”，诸如：维达尔、瓦利、玛格尼和莫迪，主要呈现为替父亲和弟兄复仇者；赫尔莫德，试图使其弟巴尔德尔从冥世“赫尔”复返。维利和韦为奥丁的弟兄和“博尔之子”。与丰饶和生育有关的女神，为弗丽格、弗蕾娅、西芙、伊顿等。诺恩为斯堪的纳维亚神话中之女性低级神之统称。诺恩与瓦尔基丽娅，被视为一类较低级的女性神，统称为“迪斯”。据《小埃达》所述，有所谓诺恩三女神，即乌尔德——“命运”和往昔，韦尔丹迪——“成长”和现时，斯库尔德——“职责”和未来；三女神栖身于宇宙树“伊格德拉西尔”旁，每日以泉水浇灌此树。又说，诺恩女神司掌人之命运，纺绩其生命之线，颇似古希腊—罗马神话中的命运女神。又据《老埃达》所述，所谓诺恩为数颇多，有出于神者，亦有出于茨维尔格（侏儒）和阿尔弗（精灵）者。

据《新埃达》所述，有所谓14“阿辛”女神，亦即：婚姻与家庭女神弗丽格、河源女神萨伽、司掌医药和健康之女神艾尔、保护少女和女贞之女神格维奥恩、弗丽格的女仆菲拉、爱情与康复女神弗蕾娅和斯约弗恩、婚姻和爱情与和睦女神洛芙恩、夫妻恩爱和忠诚的女保护神瓦尔以及沃尔和西恩、司抚慰受创伤之心灵的女神赫琳、道德和忠贞之女神斯诺特拉、神之女使者格娜；继而又提及索尔和比尔（前者为太阳的女化身，后者为被月神携至天宇的少女）以及众瓦尔基丽娅，最后又列入大地女神约尔德和奥丁的妻子琳达。上述诸女神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弗丽格和弗蕾娅（两者均属称为“瓦恩”之神）。——译者注


〔381〕
 K. 赫尔姆：《古日耳曼宗教史》第1卷，海德堡1913年版第261～263页。


〔382〕
 始于公元前1世纪末，巴塔弗人等日耳曼人部落为古罗马人所征服；公元69年，戚维利斯率巴塔弗人举行反罗马起义，日耳曼人其他部落和高卢人纷纷响应；公元70年，起义遭到镇压，巴塔弗人却得以免于繁重的贡赋。——译者注


〔383〕
 乌比人（Ubii），古日耳曼人部落，分布于莱茵河右岸，对凯撒持亲善态度，故有“纳贡者”之称，对日耳曼人其他部落则持之以敌视；奥古斯都秉政时期，迁至莱茵河左岸。——译者注


〔384〕
 据塔西佗所记述，日耳曼人诸部落派出一个使团，使者向对方宣称：“我们感谢我们共同的诸神，首先是玛尔斯神，因为你们返回了日耳曼各民族的大家庭，你们重新取得了日耳曼人的名字……”（塔西佗：《历史》，商务印书馆1981年中文版第306页）文中的玛尔斯（古罗马神话中的战神），系指全日耳曼民族所奉之战神提乌。——译者注


〔385〕
 温德人（Wende），斯拉夫人一些部落的古称，似指古斯拉夫人西支，索布人为其后裔，分布于维斯瓦河流域以及波罗的海沿海地区（今波兰境内）。——译者注


〔386〕
 J. 德·弗里斯：《古日耳曼宗教史》第2卷，柏林1886年版第163～214页。


〔387〕
 巴尔德尔为斯堪的纳维亚神话中的光明之神、主神奥丁之子。相传，巴尔德尔曾得梦兆，预知有性命之忧。众神万分焦虑。主神奥丁去至冥府，向女预言者瓦拉询问巴尔德尔未来之休咎。瓦拉从长眠中苏醒，告知奥丁：巴尔德尔将亡于司掌幽暗之盲神霍德尔之手。于是，其母弗丽格严命遍告万物：不得伤害巴尔德尔。唯有槲寄生，因其柔弱，使者未告以神谕。万物俱已盟誓，众神亦放宽心，遂别出心裁，向巴尔德尔掷兵器作乐。恶神洛基对巴尔德尔十分忌恨，设法探得其中奥秘，立刻撷取槲寄生一枝，施以法术，使之坚韧无比，悄悄授予盲神霍德尔。霍德尔奋力掷去，那枝槲寄生不偏不倚，正中巴尔德尔要害。——译者注


〔388〕
 J. 德·弗里斯：《古日耳曼宗教史》第2卷，第214～238页。


〔389〕
 格尼帕赫利尔（Gnipahellir），斯堪的纳维亚神话中通向地下冥府之罅隙，恶犬伽尔姆尔即守于其侧。——译者注


〔390〕
 “德鲁伊德”，古克尔特人的祭司，详见本书第12章。——译者注


〔391〕
 据凯撒所记述，“日耳曼人的习俗，与这有很大的差异。他们没有祭司替他们主持宗教仪式，对祭祀也不热心。他们视作神灵的，只有那些他们能直接看到的，或者能够明明白白从它们的职能取得帮助的，即：日神、火神、月神等等……”（凯撒：《高卢战记》，商务印书馆1979年中文版第142页）——译者注


〔392〕
 据凯撒所记述，“原来日耳曼人中有一种习俗，作战有利与否，要由他们族里的老奶奶们经过占卜，请教过神谕之后再宣布。”（《高卢战记》，中文版第40～41页）——译者注


〔393〕
 勃艮第人（Burgundii），古日耳曼人部落，属哥特人，一部分定居于古代高卢东部地区，并于公元5世纪在瑞士西部建立王国。——译者注


〔394〕
 布鲁克特尔人（Bructeri），古日耳曼人部落，分布于古代德国西北部埃姆斯河与利珀河之间。——译者注


〔395〕
 据塔西佗所记述，“一个军团的统帅穆尼乌斯·卢佩尔库斯连同其他礼物一道被送到维莱妲那里去。这个……处女按照古代日耳曼的习惯而拥有广泛的权力，因为古代日耳曼的习惯认为许多妇女都具有预言的能力，而当人们变得越来越迷信的时候，就把她们奉为神明了。”（塔西佗：《历史》，商务印书馆1979年中文版第303～304页）“……使节们不允许见到维莱妲本人并直接同她谈话：她不要他们见到自己是为了引起他们更大的尊敬。”（同上，第308页）——译者注


〔396〕
 基姆布尔人（Cimbri），古日耳曼人部落，公元前113年曾挥师南下，威逼罗马；公元前102年遭罗马军统帅盖尤斯·马里乌斯（马略）重创。——译者注


〔397〕
 K. 赫尔姆：《古日耳曼宗教史》第1卷，海德堡1913年版第215、286～289页。


〔398〕
 参阅W. 曼哈特《黑麦狼与黑麦犬》，但泽1865年版；《谷物精灵》，柏林1868年版；《林木崇拜与田野崇拜》第1～2卷，柏林1904年版；Дж. 弗雷泽《金枝》，莫斯科1983年版。


〔399〕
 W. 曼哈特：《谷物精灵》，柏林1868年版第15～16页。


〔400〕
 克尔特人（Celts），古代印欧语系部落集群，又译“凯尔特人”，公元前1千年代后半期分布于今法国、比利时、瑞士、德国南部、奥地利、意大利北部、西班牙北部和西部、不列颠群岛；公元前1世纪中叶，被古罗马人征服。古克尔特人通常分为大陆克尔特人和海岛克尔特人；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3世纪，尚处于氏族部落制繁盛阶段，勇武善战，征伐频仍。——译者注


〔401〕
 卡尔努特人（Carnutes），古克尔特人部落，分布于古代利格尔河（今法国境内之卢瓦尔河）与塞夸纳河（今塞纳河）之间地区。——译者注


〔402〕
 E. 安威尔：《前基督教时期的克尔特宗教》，伦敦1906年版第48～49页。


〔403〕
 阿洛布罗格人（Allobroges），古克尔特人部落，分布于古代高卢境内罗达努斯河（今法国境内之罗讷河）与伊萨拉河（今伊泽尔河）之间。阿维尔恩人（Arverni），古克尔特人部落，分布于古代高卢境内埃拉韦尔河谷（今法国奥弗涅地区）。桑托恩人（Santones），古克尔特人部落，分布于古代高卢境内加龙纳河（今加龙河）河口以北。马尔萨克人（Marsakes），古克尔特人部落，分布于古代高卢境内。内尔维人（Nervii），古克尔特人部落，分布于古代高卢境内之巴加库姆城附近。——译者注


〔404〕
 参阅Е. М. 施塔耶尔曼《罗马帝国被压迫阶级的道德与宗教》，莫斯科1961年版第162～163页。


〔405〕
 布里甘特人（Brigantes），古克尔特人部落，分布于英格兰北部、苏格兰南部。——译者注


〔406〕
 莫贡蒂亚克人（Mogontiaker），古克尔特人部落，分布于今德国美因茨地区（位于莱茵河左岸美因河口一带）。——译者注


〔407〕
 埃苏维人（Esuvii），古克尔特人部落，分布于古代高卢境内（今法国境内布列塔尼、诺曼底一带）。——译者注


〔408〕
 E. 安威尔：《前基督教时期的克尔特宗教》，伦敦1906年版第33页。


〔409〕
 《插图宗教史》（H. 哈斯编辑出版），1933年版第17分册。


〔410〕
 J. 邦威克：《爱尔兰的德鲁伊德与古爱尔兰宗教》，伦敦1894年版第127页。


〔411〕
 E. 安威尔：《前基督教时期的克尔特宗教》，伦敦1906年版第24页。


〔412〕
 E. 泰龙：《德鲁伊德与德鲁伊德教》，巴黎1886年版第39页。


〔413〕
 参阅E. 安威尔《前基督教时期的克尔特宗教》，伦敦1906年版第39页；J. 邦威克《爱尔兰的德鲁伊德与古爱尔兰宗教》，伦敦1894年版第126页；《插图宗教史》（H. 哈斯编辑出版），1933年版第17分册。


〔414〕
 《插图宗教史》，1933年版第17分册。


〔415〕
 盖尤斯·斯维托尼乌斯·特兰奎卢斯：《十二凯撒传》，莫斯科1923年版第346页。


〔416〕
 参阅P. 塞比约《克尔特－拉丁诸族的当代异教》，巴黎1908年版；St. 恰尔诺夫斯基《圣帕特里克——爱尔兰民间英雄》；《St. 恰尔诺夫斯基文集》第IV卷，华沙1956年版。


阶级社会的宗教·民族—国家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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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玛雅人之宗教性仪式及司祭者（墨西哥，中美洲）

我们对公社—氏族制度晚期诸民族（波利尼西亚人、非洲诸民族等）的宗教进行了探讨，从而对前阶级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时期所特有的种种宗教形态有所了解。

首领的神化、对部落军事长官的神化和崇拜、宗教施之于尚处于形成中的私有制（奴隶制）的神圣化以及专职祭司人员的分离而出——凡此种种，均可见于上述诸民族以及处于同一发展阶段的其他民族那些早期的、孕育中的宗教形态。而诸如此类宗教形态，依然留存于阶级社会早期发展阶段的宗教信仰。

然而，时过境迁，伴随阶级矛盾的激化，伴随国家的形成和强化，宗教愈益成为统治阶级的思想武器，愈益成为赖以实施精神压迫的工具和使民众俯首就范的手段。

除自然形成的、承袭自上古的种种民间观念和仪礼外，见诸宗教的尚有祭司的神学思辨，且越来越居于显要地位。祭司脱离实际生活，与物质生产相隔绝，因而趋重于所谓冥思苦索，并构拟种种繁冗的宗教—神话体系和精奥的玄学意象。

当然，诸如此类意象绝非来自凌空翱翔的纯个人幻想，它们无不系于时代的思潮，首先系于统治集团的利益并仰其鼻息。

于是，一系列宗教—哲学构想应运而生。与此同时，祭司施之于善男信女的有意识的、别有用心的蒙骗，亦日甚一日。

就可据以从事研究的文献资料而论，阶级社会的宗教与原始公社制度下的种种宗教迥然不同。对阶级社会的宗教进行研究，主要依据书面资料——所谓“圣书”和种种宗教典籍，而宗教典籍又间或有溯源于远古者。因此，研究者们可借以窥测邈远的往昔，并对各种宗教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的演变加以探考。

下文将剖析一些民族和地区的宗教之历史沿革。这些民族和地区均早已踏上阶级发展的道路，诸如，中、南美洲（从墨西哥至秘鲁）诸民族、东亚（中国、日本、朝鲜）、南亚（印度）、古典东方诸国（埃及、美索不达米亚诸国、伊朗等）、古希腊—罗马世界。

通观上述地区，民族—国家宗教或风靡全境，或曾盛极一时。

所谓“民族—国家的宗教”，无非是这样一类宗教：它们历史地形成于一些民族或国家之发达的阶级社会的条件下，是为其社会—政治制度的反映，因而与该社会—政治制度息息相关，并以使其长存永固和神圣化为鹄的。这样一来，归依某一既定的崇拜，亦即是归附于其所属的民族或国家。

继而，将对较晚期的、尤为繁复的宗教，即所谓“世界的”宗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加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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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美洲的金字塔



第13章　中美洲诸民族的宗教

共同的历史条件

早在欧洲人到来之前，中美洲诸国度即已出现别具一格的、高度发达的社会。这种自行发展的社会，同城邦文明以及早期社会的和早期国家的制度相并而存。某些持扩散说的民族志学者，执著于将诸如此类高度文明的出现归之于旧大陆文明民族的影响。然而，此说并无确凿论据可寻。另一说则较为可信。持此说者认为：中美洲诸国度之社会制度和高度文化的形成，并非外界影响所致，而是系于其物质生产赖以发展的内在优越条件。因此，中美洲诸民族宗教的萌生，同样是其固有的发展之产物（该地区居民所处物质的和社会的条件，均反映于其中），而非古代埃及、巴比伦或旧大陆其他宗教的影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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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豹神雕像

来自西班牙的征服者和殖民者，使这些民族的固有文化荡然无存。至于其旧有宗教，仅有十分匮乏的考古文物见之于世，宗教典籍则尤为匮乏。对其宗教信仰昔日景况的探考，在某种程度上只能凭借16至17世纪西班牙编年史家的记述。诸如此类材料固然十分宝贵，但同样多已散佚。

中美洲诸民族主要从事农业，其发展水平高于美洲其他部落。其各个地区的农业文化，几乎全部基于完善的人工灌溉系统。秘鲁已有山区梯田。墨西哥甚至建有“水上园田”（即“契纳姆帕”）
〔1〕

 。劳动已有明确的社会分工，种种专业性工艺，诸如精湛的制陶业、有色金属的加工和精美装饰品的制作、繁盛的编织业等，业已分离而出。无论是公社内部，还是地区之间，交换已十分活跃。于是，种种繁复的社会生活形态日益发展，急剧的阶级分化有增无已（尽管氏族公社或农业公社的遗存依然根深蒂固）。强固的国家政权则继之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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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阿兹特克人神话中之四创世神，分别与方位和色调相关联：特斯卡特利波卡——北方、黑色；克查尔科阿特尔——西方、白色；威齐洛波奇特利——南方、蓝色；希佩·托特克——东方、红色；中央为火神威威泰奥特尔（中美洲）。

欧洲人抵达此间之前，中美洲相继出现各自独立的四大文化中心：中美洲（阿兹特克文化）、危地马拉和尤卡坦（玛雅文化）、哥伦比亚，特别是波哥大地区（契布恰人诸部落的文化）、秘鲁（克丘亚人的文化，印加部落居于主导地位）。四大文化中心的宗教，亦各有所异。

通观四大文化中心，可以发现一种共同现象。这便是极为古老的宗教形态与种种繁复的国家崇拜形态错综交织。前者颇似美洲较不开化民族的宗教信仰，后者则为入主该地区的外来部落所引进。祭司们那牵强附会、荒诞离奇的神学—神话体系，同务农者所信奉的农事宗教相并而存，并日臻繁盛。

墨西哥诸古老民族的宗教

显而易见，墨西哥地区宗教的基原，依然是古老的，即前阿兹特克的农事崇拜。这种农事崇拜同盛行于普埃布洛人及其邻近部落者颇为相似，诸如敬拜农业佑护神、行种种祈雨法术仪式、将玉米神化。古墨西哥神殿的某些神祇，与宗教中的古老农业层次有着不解之缘。

然而，这一古老的宗教信仰层次，复有外来征服者——阿兹特克人
〔2〕

 所创始的、较为繁复的形态沉积于其上。阿兹特克人之社会和国家的结构十分繁复。氏族公社虽依然留存，而社会分化却业已彰明较著：名门望族、自由社员兼武士、奴隶、沦为纳贡者的部落，相并而存。于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即祭司阶层，分离而出。他们与物质生产完全隔绝，而囿于宗教事务。祭司结为社团，附着于某些神之寺庙，拥有土地，权势煊赫。

他们通晓历法和繁难的纪年，谙于象形文字；设有专门的学堂，并接纳名门子弟，以培训未来之祭司。所谓祭司阶层，门第森严；最高祭司之位，唯有出身名门者方可企及。祭司须谨遵严格的规制，恪守名目繁多的戒律，甚至自残自身。寺庙是祭祀中心，为数颇多，大多为阶梯式金字塔形建筑（即“特奥卡利”），顶部为露天平台。

神祇

墨西加人的神殿，堪称庞杂繁冗。已知神祇，其名数以千计。其中既不乏种种自然力和自然元素的化身，又有人类诸般活动的佑护者。同农业有关之神尤为引人注目，诸如：特拉洛克为司雨泽之神（另说，“特拉洛克”为众多神灵的统称）；森泰奥特尔为主要粮食作物——玉米的男性化身；托南岑（“众人之母”），为司丰饶和繁衍之女神（嗣后，西班牙传教士极力将此神同基督教所奉之圣母相提并论），如此等等。

神殿中最显要者莫过于3神，其由来亦各有所异。一为克查尔科阿特尔，系古老之神，始而似为文化英雄，带有图腾崇拜的属性。“克查尔科阿特尔”意即“羽蛇”。这一形象似源出于胞族图腾，在一定程度上与蛇之崇拜有关。至于敬蛇之风，迄今仍可见于普埃布洛人以及北美其他印第安人部落。此神已拟人化，其形象为一老者，白面长须。显而易见，克查尔科阿特尔为阿兹特克人袭自先他们而居该地的托尔特克人。此神最重要的崇拜中心和主庙，位于乔卢拉——墨西哥文化最古老的发祥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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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玛雅人的金字塔（公元10～11世纪，中美洲尤卡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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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神克查尔科阿特尔的祭坛（公元12世纪，墨西哥）

另一神为特斯卡特利波卡（意即“烟火镜”），是作为危害人类的炽热本原之太阳的化身。其表征为一护心镜，即太阳的象征。此神残酷无情、令人畏怖，须以生人献祭。特斯卡特利波卡最初似为阿兹特克人三大部落之一（特斯库卡人）所奉之部落神。

第3神为威齐洛波奇特利。此神溯源古远，似与蜂鸟图腾有关，威齐洛波奇特利虽与这种纤巧的无害之鸟相联属，却是一暴戾之神，并酷好血祭。威齐洛波奇特利始而似为特诺奇—墨西加人的部落神。嗣后，特诺奇人成为阿兹特克国家的统治者，此神遂成为战神和至高神之一，——犹如特斯卡特利波卡，亦须以生人向其献祭。充当献神之牺牲者，或为战俘，或为阿兹特克人本部落的名门子弟。

迄至西班牙人到来之时，已充当牺牲者数以千计。古墨西加人往往同邻族（如特拉斯卡拉人）特地缔约：定期重开战端，其目的仅仅在于：掳获战俘，以供献祭之用。出于宗教之考虑，双方相约大动干戈——这在人类历史上似乎是绝无仅有。
〔3〕



以战俘祭神之风的盛行，表明古墨西哥的阶级关系尚欠繁盛。否则，战俘则不会惨遭杀戮，而被用于劳役。

对威齐洛波奇特利的崇拜，依然保留有更为早期的，即“农事的”层次。每年两度为此神举行隆重的祭仪；届时，须以面粉和以蜂蜜制作此神之巨像——祭仪礼成，则由与祭者分而食之。这同见诸农祭的“圣餐仪式”毫无二致。这种仪俗曾盛行于远古许多民族，其遗风迄今犹见诸基督教的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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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的太阳门及其石雕

异常隆重的人祭仪式，更是引人注目。16世纪的西班牙著作家，对此有所记述。这种所谓人祭，行之于春季最盛大的节日，旨在祀奉特斯卡特利波卡。为向该神献祭，须先从战俘中选定仪表堂堂、无任何生理缺陷者充当牺牲。一经入选，即被奉为神之化身。献神前的一年期间，享尽奢华和荣耀，但时刻处于严密的监视之下。临祭前20日，则以4名美女伴宿、服侍；4女亦被视为神。迨至祭日，此战俘则须以性命相报。祭司将他解送至神庙，带至“特奥卡利”之顶层，强使他仰卧于石坛上；祭司长以石刀剖胸取心，奉献与太阳神。

神话

据阿兹特克人的宇宙起源神话，宇宙为创世神特洛克－纳瓦克所造（此神纯属抽象之形象，从未享祭），继之则是诸宇宙期（即周期）的更迭递嬗。相传，所谓宇宙有4个周期，每1周期各终于一场浩劫——弥天大火、灭世洪水、风暴、饥馑（至于4个周期的序列，其说不一）。当今的世界周期，同样应以世界毁灭而告终。以上所述世界末日观念，显然是阶级社会所特有的悲观情绪之反映。
〔4〕



玛雅人的宗教

在尤卡坦半岛之玛雅人国家
〔5〕

 居于统治地位的崇拜，则略有不同。所谓玛雅人的宗教，犹如其整个文化，我们迄今所知远比对古墨西哥诸民族的宗教为少。至于玛雅人的国家，早在西班牙人踏上美洲大陆之前即已衰落，而征服者则使其文化濒于湮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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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祭（古阿兹特克画稿）

玛雅人的古象形文字，现已解读。其传世之典籍——德累斯顿、马德里、巴黎3部“法典”，内容纯属宗教。其中提及若干神名，不久前尚无人解读。德国学者谢尔哈斯建议（于1897年）以拉丁字母作为诸神之代号，即：A神、B神、C神等等。
〔6〕

 然而，各神所负职司，已为人们所知。目前，诸神之名，也在一定程度上获得辨识。

居玛雅人神殿之首者，为伊查姆纳（谢尔哈斯称之为D神）。此神似源出于部落神或伊查玛尔城邦
〔7〕

 所奉之神和传说中的创始者，后为文化英雄（文字和一切知识均为此神所创），又是天神。在崇拜中居于显要地位者，尚有库库尔坎；相传，为玛雅潘城邦
〔8〕

 的守护神，又是科科姆王族传说中的始祖。该王族曾在玛雅潘城邦建立所谓科科姆王朝，一度使玛雅人诸城邦沦为其藩属。库库尔坎之形象为半人半蛇，颇似墨西加人所奉之克查尔科阿特尔。两神之称谓的含义甚至亦毫无二致，均意为“羽蛇”。风神乌拉坎（俄语中的Ураган——“乌拉甘”，意即“飓风”、“风暴”，似即源出于此），同样颇引人注目。据玛雅人的神话，此神在世界创造中起有重大作用。

玛雅人的宇宙起源神话，极为繁复和诡谲，尽收入《波波尔－乌》。该书为一西班牙人于17世纪以基切语记录，并译为西班牙文。相传，两创造神（至尊母神和至尊父神）依次创造世界——大地、动物等，后又造人。他们始而以泥土造之，继而以木制作，均未成功；于是，以玉米粉糅合为人，先造4男，后造4女（“4”为印第安人所信之神圣数字！）。
〔9〕

 神话并记述了孪生兄弟神的业绩。相传，此两神为一处女与某神头颅感孕而生。

另一神话典籍《契拉姆－巴拉姆》，其内容则是关于诸宇宙期以及洪水灭世。所谓世界终将毁于浩劫的末日神话，亦有流传。以上便是其原居民仅有的两部美洲古神话典籍。

尤卡坦诸城邦亦为宗教中心。各城邦设有宏大的圣所，即遐迩闻名的神庙。神庙为阶梯式金字塔型建筑。每逢祭神，必献牺牲，以生人献祭之事亦有所见。然而，玛雅人的祭仪较之阿兹特克人的血祭已大为逊色。诸如此类仪俗，为晚期阿兹特克征服者（属公元15世纪）的影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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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献祭之牺牲的战俘

以上所述大多涉及祭司和贵族的宗教。至于民众，则另有所奉。笃信“查克”之风极盛。所谓“查克”，即是为数众多的神灵，司丰饶和雨泽，可佑丰稔。相传，查克又同寰宇之四隅紧密相关。
〔10〕



“纳古阿尔”崇拜

迄至不久前，危地马拉的印第安人（即玛雅人），仍保留有一种颇为有趣的习俗，即崇信所谓附于动物的“形同一体者”——“纳古阿尔”（早在16～17世纪，西班牙著作家对此即有所记述）。据信，人人均有一隐秘的“形同一体者”（亦即佑护精灵），即附于林中某一动物者；倘若为其“形同一体者”所附的动物死亡，其人必定性命难保。这种笃信乃是图腾崇拜的遗存，同北美洲印第安人对个人佑护精灵的崇拜颇为相似。这一宗教形态，有时便称为“纳古阿尔崇拜”（来自“纳古阿尔”一词）。
〔11〕



契布恰－穆伊斯卡人的宗教

古代美洲文明的第3中心，位于今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以及与之相毗邻的马格达莱纳河以西地区。契布恰人（穆伊斯卡人）曾在此称雄一时，并创建了高度文明。契布恰－穆伊斯卡人
〔12〕

 建有宗教崇拜中心——寺庙。寺庙由世袭祭司主持。

距波哥大不远的瓜塔维塔湖，是为祭祀中心之一。该湖被奉为神之化身，备受崇敬。此间盛行向瓜塔维塔湖献祭之风，祭物多为黄金、宝石等。每逢节期，当权者携带大批财宝，乘舟至湖心，尽抛入水中。人祭之事，亦曾有之。

通观契布恰－穆伊斯卡人的宗教，对征战佑护神的崇拜以及与征战有关的仪礼，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骁勇善战的武士被视若神圣；其遗体则制成木乃伊，妥为保存。诸如此类木乃伊的用场，颇为有趣：每逢交战，将其运至鏖战之处。这样一来，他们似乎仍为本族奋战疆场，士气自然为之大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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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者埃尔·多拉多及其所乘之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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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印加人的太阳祭坛（马丘·比丘，南美洲）

在契布恰人的宗教信仰中，文化英雄博契卡居于至关重要的地位。据信，博契卡的形象犹如古墨西加人所奉之克查尔科阿特尔，为一白面长须老者。据神话之说，博契卡又是太阳神，其妻为月神。此月神执意毁灭人类，而博契卡则授人以种种技艺和劳动本领。

印加国的宗教

古代美洲文明的第4中心为秘鲁。欧洲殖民者侵入前，该国处于印加人
〔13〕

 的统治下。印加人将这一曾存在高度文明的地区兼并，并建立高度集权的、强大的国家体制。印加国版图内，部族冗杂，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其宗教领域则是纷然杂陈：颇为古老的崇拜形态依然留存，较为晚近的崇拜形态盛极一时，而后者则为征服者所引入或创始。

印加人创立国家崇拜，旨在将施之于诸神的崇拜集中化，使其混融交织，并赋以完备的形态。国家崇拜为祭司所把持，祭司结为等级分明的社团。所谓祭司，除男性外，妇女亦可充任，由女祭司长主之。此外，尚有卜者、巫医以及专事黑巫术者。

综观印加人的国家崇拜，太阳神，即印加人的佑护者，居于凌驾一切的地位。库斯科（王国都城）的太阳神庙，是主要的国家圣地。太阳神之造像为：一硕大的金制日盘，周有光束，中为人面（即此神之表征）。一国之主“印加”，被视为太阳神之子以及此神的最高祭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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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吼叫的美洲狮为形之酒器（秘鲁，南美洲）

印加人希图将他们所奉的太阳神与本地固有的尤为古老之神相联属。此神称谓繁多，最著者为“维拉科查”。看来，维拉科查始而似为文化英雄。在神话中，此神往往与远古的胞族划分有不解之缘。维拉科查已拟人化。据神话之说，他是远古的一位首领，最后渡海西去，不知所终。其主要崇拜中心，似在蒂亚瓦纳科（古代前印加文化的发祥地），位于的的喀喀湖（秘鲁与玻利维亚交界处）附近。至于维拉科查崇拜与印加宗教之历史渊源，尚待探考。

另有一些大神，亦为印加人所崇信，诸如配偶神帕查卡玛克与帕查玛玛。他们是肥土沃壤的化身，又是司掌雷电、雨泽、海洋等之神。

印加王朝的创建者、传说中人物曼科·卡帕克，被奉为半神。据神话之说，他是太阳神的后裔，有3个兄弟、4个姊妹，均来自地穴。

秘鲁之祀神，同样不无人祭，尽管远不及阿兹特克人所行之隆盛。充当献神之牺牲者，通常为战俘或沦为藩属之部落的成员。人祭或行于新王（“印加”）登基大典，或行于御驾亲征誓师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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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面具——太阳神的象征

然而，同诸如此类国家崇拜形态相并而存者，尚有尤为古老的纯民间崇拜形态。图腾崇拜的遗迹，清晰可见。据历史学家加西拉索·德拉·维加（为西班牙人与印加人所生）记述，普天之下，处处皆有神——或以动物为化身，或寄寓于树木，或以山石为形，如此等等。此外，尚有崇拜圣地之风，人们笃信其部落祖先即在此由地下赫然而现。祀祖之风尤盛。祖先之灵称为“瓦卡”。举凡所谓“神圣者”，亦均以此相称。

据种种文献资料中零散片段的记述看来，曾有人对敬神持之以批判，至少在某些印第安人中已露端倪。相传，末代印加对太阳神并非如此虔诚。他曾声言，既然太阳是至高无上之神，又是何者驱使太阳日复一日运行不已呢？显而易见，太阳同样受制于外力。这是自由思想的闪光——虽则熹微，却颇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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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印第安人所信之双羽蛇——雨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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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洲古阿兹特克人的太阳历（局部），其上为260日及相应之神幻人物形象（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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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洲古阿兹特克人的太阳历（局部），其上为260日及相应之神幻人物形象（二）



第14章　东亚诸民族的宗教

1．中国的宗教

商代宗教之遗存

有关中国宗教的、最古远的考古和文字史料，属公元前1600～约前1046年的商（殷）王朝时期，即商（殷）部族主华夏年代。氏族关系愈益巩固的原始宗法奴隶制国家，即肇始于此。这一时期有大批甲骨留存于世。所谓“甲骨”，即是龟甲、兽骨，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县小屯村附近（始发现于1899年）。这里曾是商朝建都之地。经多次发掘，先后出土甲骨逾10万片，其中30％刻有年代最早的汉字，极难辨识。甲骨文十分简约，大多为卜辞以及与占卜有关的记事文字。举凡稼穑、风雨、征伐、渔猎、祭祀等，无不断之以占卜。将卜骨和卜甲（刻有“契文”
〔14〕

 ，或并无“契文”）以火灼之，据裂纹而测吉凶。此术迄今仍可见于亚洲许多民族。所谓“契文”中，屡见“神”（“帝”或“上帝”）
〔15〕

 字样。这是由于占卜无非是询之于神，诸如：“帝令雨足年，帝令雨弗其足年？”“王封邑，帝若？”（“若”即“诺”），如此等等。
〔16〕

 看来，所询求者为商的部族神。

同当时业已形成的这一神祇观念相并而存者，想必尚有尤为古老的图腾崇拜信仰。据较晚期的典籍可推知：商人奉玄鸟（燕子？）为图腾。
〔17〕

 
〔18〕

 汉学家格·格·斯特拉塔诺维奇，又在种种史料中寻得有关古代中国人图腾崇拜信仰的征象。例如，卜辞中不乏部落的图腾称谓，诸如马氏部落、犬氏部落、羊氏部落等等。看来，所奉图腾既有动物，又有植物
〔19〕

 。凡此种种，继而又见诸民间创作，或见诸宗教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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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古的帝王尧

据记载，当时已有专事术数和祭祷者，并各司其职：卜（司占卜）、史（司录风雨）、巫（行术作法）、祝（司祈祷，乃至祭祀）。
〔20〕



通观殷人的宗教信仰和仪礼，阶级分化已清晰可见。王侯殡仪奢侈已极，并以奴隶殉葬。有关商殷时期宗教的史料，颇感匮乏。

周代的宗教

继商而起者为周（公元前1046～前256年）。有关周代宗教的史料，则要丰富得多。周部族取代殷商，并基于较为进步的社会关系，建立了疆域尤为广阔、实力尤为雄厚的国家。这一时期以来，各诸侯国大奴隶主氏族羽翼已丰，并置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众诸侯攻伐兼并，对周王室亦时有抗命。一些诸侯国（齐、鲁、宋、曹等），实行以士治国。通观这一时期，文字渐臻完备，所谓士大夫阶层已分离而出。这一阶层不仅握有众诸侯国的重权，而且谙于文字以及种种学识。约当公元前1千年代中期，种种政治、哲学、宗教—伦理体系相继兴起。

唯物主义学说已崭露头角。诸如此类学说，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农民、工匠的劳动体验以及士大夫的实际要求。综观种种唯物主义学说，以韩非（公元前3世纪）为代表的法家为最著。

然而，东周时期（公元前770～前256年）相继勃兴的一些哲学体系，却成为若干宗教学说之滥觞。正是这些学说，进而演化为中国的国家性宗教，即儒教和道教。

老子的学说

约当公元前6世纪，半传说中的哲学家老子之学说臻于完备。老子的学说见诸其门人据老子所言编纂而成的哲学著作《老子》一书，亦即《道德经》。该书言简意赅，别具一格，颇多格言警语，但间或流于玄奥费解。对哲学嗣后的发展，特别是对宗教的演化，这部著作有着重大的影响。

老子哲学的精髓，是有关所谓“道”的观念。所谓“道”，汉语为“道路”之意。而在老子的哲学体系中，它却具有广泛的玄学和宗教的内涵。所谓“道”，不仅有“道路”之意，而且可引申为生活方式、方法、准则。人们曾试图将它与著名的诺斯替教派的一概念“逻各斯”相提并论。

然而，中国和其他国家一些现代学者则认为老子哲学中已蕴涵唯物主义成分。“道”这一概念本身，即可对其作唯物主义的理解：“道”便是自然，亦即客观世界。老子的一些后继者（韩非、杨朱）对“道”便持此见。他们循唯物主义方向阐发了老子的学说。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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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明代铜像）

老子的哲学融贯别具一格的辩证思想。“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
〔22〕

 “曲则全，枉则直，漥（洼）则盈，敝则新。”
〔23〕

 “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
〔24〕



然而，老子的“辩证法”又极不完善。他并非将辩证视为对立的斗争，而是看作对立的调和。于是，一系列囿于实际的结论接踵而至，诸如：“无（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
〔25〕

 ；“爱民治国，能无知乎？”
〔26〕

 诸如此类论说似流于玄奥，而老子之务实哲学（即伦理）的精髓却昭然若揭，亦即寡欲、无为、清静。任何“为”，对自然和人世的任何变易而言，均遭摈斥。任何“知”，老子均贬为祸患。试看其下列论述。“圣人”之治，“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
〔27〕

 “绝学无忧。”
〔28〕

 “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
〔29〕

 “而我独顽似鄙。”
〔30〕

 “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
〔31〕



对所谓王权，老子尊崇备至，却又只赋以纯宗法性。“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
〔32〕

 然而，这无非是神圣、无为之王，酷似波利尼西亚的图伊－汤加。而对其时之王权，老子则持之以鄙弃：“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
〔33〕



老子把“啬”视为德。他说：“治人事天，莫若啬。夫唯啬，是谓早服。早服谓之重积德。”
〔34〕



这种“无为”、“清静”的思想，反映了周代中国社会一特定社会阶层（即旧有宗法祭司阶层——卜、史、巫、祝）之意向：竭力使现存制度常驻永存。老子其人，相传曾任官职（管理藏书的史官），后因不满时政，弃官归隐。

老子的学说，奠定了所谓道教赖以发展的基础。道教则成为后世在中国居于主导地位的三大宗教之一，下文将作较详尽介绍。

孔子的学说

几与老子及其门人的哲学论著同时，又一批哲学典籍相继见之于世。这些典籍则属中国另一居主导地位的宗教之创始者孔子（即孔丘）。孔丘的哲学以及他所创立的儒家学派，与老子的哲学体系迥然不同。它所反映的则为士大夫的主张和意趣。儒家的经典为《五经》、《四书》，远非可全部视为宗教典籍，有些则同宗教毫无关联。

《五经》迄今仍被视为儒家的主要经典，包括下列诸书：最古之《易经》，由卦、爻两种符号和卦辞、爻辞两种文字构成；《书经》，上古历史文献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之著作的汇编（宗教内容微乎其微）；《诗经》，最早的诗歌总集，部分内容涉及天地和神话（《诗经》四部中的末部收有纯宗教性的歌和颂，即与祀神祭祖相关）；《礼记》，各种礼仪论著的选编，远非全部具有宗教意义；末部为《春秋》，系编年体史书，据鲁国史官所编《春秋》修订而成，文字简短，枯燥乏味，并无任何宗教成分。“四书”为四部典籍的合称，即：《大学》，为孔丘后辈传人据孔丘学说而阐发的修身之道；《中庸》，力主凡事从容中道；《论语》，内容为孔子的谈话、答弟子问及弟子间的谈话；《孟子》，书中记载了孔丘后辈传人中之佼佼者、哲学家孟子的学说。

儒家经典的精髓何在呢？倘若将记述部分，亦即记述和史录予以搁置，仅就其与宗教直接有关的内容而言，其中所含宗教神秘成分亦微乎其微。孔子学说的主体是所谓修身处世之道，即政治与个人的伦理体系。孔丘本人不遑顾及玄学、天体演化和神秘主义诸问题，而潜心于学说之务实。此外，其身世亦不同于一些传说中的教主。历史上确有孔丘其人。他的生平为人们所熟知，曾在鲁国摄行相事（据传统说法，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前479年）。诚然，并非所有归之于孔丘的著作，均出自他一人之手。孔丘的著述也远非以原貌传世。然而，通观上述种种典籍，孔丘学说的风貌却清晰可见。这便是一整套纯修身处世之道，即有关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学说。

作为宗教的儒术

有鉴于此，一些人，特别是中国现代知识界，认为儒术绝非宗教。据他们看来，儒家学说一则为哲学体系，再则为国家和个人的道德伦理规范。

这种见解无疑是不可取的。儒家确也不乏某些典籍，蕴涵关于超自然范畴、精灵、彼岸世界等的观念；另一方面，孔丘对宗教仪礼虔诚以待，并力主恪遵谨守。孔丘殁后被奉为神圣，甚至历代帝王亦对其顶礼膜拜。20世纪初叶，中国有孔庙约1500座。

然而，儒术之作为宗教，其特有的要义却不容无视。儒家学说注重务实。不仅如此，自汉朝（公元前206至公元220年）独尊儒术，其体系渐臻完备，并独具一格，与我们所知其他宗教迥然不同。譬如，纵观古今，儒家从无作为特殊社会阶层的专职祭司。儒家的种种仪礼，均由官吏、家长或族长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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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

就其内涵而言，儒家礼仪无非是中国古已有之的家庭和氏族传统礼仪的法制化。孔丘并无任何新创，他严戒标新立异，而力主谨守古制。

祖先崇拜

儒家最重者，莫过于祀祖；祀祖遂成为儒家礼仪的主旨。祖先崇拜虽未确立为中国的正式宗教形态，实则已成为中国宗教信仰和礼仪的主体。家家户户均有家祠或家坛。每逢既定节期，则在此行祭奉之礼。每一氏族——氏，皆有本族的宗祠（庙或宗庙，现通常称为“祠堂”），供奉该氏族之先祖。较大的氏族群体——姓（家族），又有一姓之祖庙，供奉本姓之先祖。祭祀和祝祷由家长或族长主之。回溯远古时期，所谓祖庙无非是一些简陋的庙舍，通常修建于坟茔近侧，并行祭于此。而自汉以来（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年，东汉——公元25～220年），宗祠（庙）的设置则须守严格的礼制，视祀奉者所处社会地位而定。庶人无庙，只能行祭于寝，即居处。官师一庙，大夫三庙，诸侯五庙，天子则有七庙。
〔35〕



相传，庙中所奉始而为拟亡者而制的偶像；始于汉代，则以素帛束为人形而奉于庙，称为“魂帛”
〔36〕

 。嗣后，祖像复代之以“主”
〔37〕

 ，即书有属称之涂黑木牌，并以朱笔“点主”。主通常奉于宗庙。宋代（公元960～1279年）以来，供“主”之风益盛。为安魂帛于灵位，一系列繁文缛节和祈祝之礼则不可或缺。亡者既葬，则立即延请专人书写“主”上之属称。阖家老幼跪拜，主祀者并读祝文如下：





维

○○年岁次月朔日辰孤子［某］敢昭告于

某官封谥府君形归窀穸。神返室堂。神主既成。伏惟尊灵舍旧从新。是凭是依。





继而又是一套繁规琐礼（持续达数年之久）。礼成后，亡灵所凭依之“主”，始最终奉于庙。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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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的哀悼仪式

“主”奉于椟
〔39〕

 内。椟置于坐北、迎中门而设的条案上
〔40〕

 。每逢祭祀，则启椟出“主”，奉于案，前供蔬果酒馔。祭仪或行之于既定节期，或行之于婚丧之期，或行之于添丁进口、家主远行之时。

譬如，每逢婚娶，则必行隆重的仪礼。新郎之父须率阖家老幼诣于宗庙，出神主于座，陈器具馔，祈请祖灵来享，并跪读祝文如下：





维

［几］年岁次［干］［支］几月［干］［支］越［干］［支］朔几日［干］

［支］孝玄孙［某官］［姓名］敢昭告于

显高祖考［某官］府君

显高祖妣［某封］［某］氏

显曾祖考［某官］府君

显曾祖妣［某封］［某］氏

显祖考［某官］府君

显祖妣［某封］［某］氏

显考［某官］府君

显妣［某封］［某］氏

［某之子］［某］年已长成。未有伉俪，已议娶［某官］［某封］［姓名］之女。今日纳采。就已问名。不胜感怆。

谨以

酒果用伸虔告。谨告
〔41〕







诸如此类祝祷，亦行之于家族遇有其他举措之际，或行之于一定节庆、时令。譬如，一年四季之次月，则举行家祭。届时，家主诣宗庙，启椟出“主”，跪拜于前，读祝文如下：





维

○○年岁次月朔日辰孝孙［某］敢昭告于

［某官］府君

［某氏］［某封］

［某官］府君

［某氏］［某封］

［某官］府君

［某氏］［某封］

［某官］府君

［某氏］［某封］

兹以先考［某官］府君大祥已届礼当迁主入庙。［某官］府君［某氏］［某封］亲尽神主当祧。……
〔42〕







据中国的宗教信仰，人生至大者莫过于事亲（孝）与祀祖。儒家的一部经典中称：“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矣，然后能事亲。”
〔43〕

 据中国人的宗教观念，人生至虑者莫过于“无嗣”，“宗子”始可祀祖或祈祝亡者冥福。有鉴于此，则设专祭，以慰无祀孤魂。每逢一定节期，须奉祀绝嗣之孤魂野魄。

中国的国祭，主要为祭祀皇祖。每遇军国大事，帝王则亲诣祖庙，祈助于祖灵。古籍称：“是以有道之主，将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事，不敢信其私，谋必告于祖庙，启于元龟，参之天时，吉乃后举。”
〔44〕



儒家学说与祖先崇拜

由此可见，儒家崇拜的主要对象为祖灵。而值得注意的是：孔子之力主奉行种种祀祖之礼并向祖灵献祭，并非意在祭献祖灵之所需或取悦之，而纯为奉行古制。孔子对所谓鬼神之说十分淡漠。儒教之对待鬼神，无非是虚应故事罢了。

有一次，弟子樊迟曾向孔子求教：何谓“知”。孔子对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
〔45〕



又一次，门人（子贡）问于孔子：世人行祭祀之礼，“死者有知乎？将无知乎？”孔子曰：“吾欲言死之有知，将恐孝子顺孙妨生以送死；吾欲言死之无知，将恐不孝之子弃其亲而不葬。赐（即子贡）欲知死者有知与无知，非今之急，后自知之。”
〔46〕



儒家的哲学和宗教将恪守礼仪（“礼”）视为处世之要务和现存制度的基石。孔丘宣称：“以旧礼为无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乱患。故婚姻之礼废，则夫妇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乡饮酒之礼废，则长幼之序失，而争斗之狱繁矣。丧祭之礼废，则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众矣。聘觐之礼废，则君臣之位失，诸侯之行恶，而倍畔侵陵之败起矣。”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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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家礼》——儒家礼仪集大成之作

孔子曰：“治国而无礼，譬犹瞽之无相与，伥伥乎其何之？譬如终夜有求于幽室之中，非烛何见？”“民之所由生，礼为大。非礼无以节事天地之神也；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如此等等。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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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于北海公园的九龙壁（北京）

儒术之精髓

“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为儒术之要义。它成为宗法君主制的意识，并成为中国封建制度的根本。《中庸》将天下之达道归结为“五”，即君臣、父子、夫妇、昆弟以及朋友之交。诸如此类等级和宗法关系，乃是万事之本。如上所述，儒家并无专职祭司人员。祭祀之礼仪通常为父子相传。行祭者或为一般官吏，或为专司此事的官员，即所谓的“太祝”。他们均食禄为官，并构成特殊的阶层。

这一国家性崇拜之所以历久不衰，其主要原因之一在于科举之设置。在实行帝制的中国，科举是唯一求仕之道；而为了应举，则须熟谙儒家经典。旧中国确有一项不成文法，即以儒士治国。

这一所谓宗教信仰，其政治作用昭然若揭。如果说一般的宗教流于保守和反动，中国的儒教则纯属保守。其主旨在于：教人恪守旧制、尽忠报国、竭诚奉公，以求得封建帝制的神圣化。

道教

在中国，另有一种宗教同上述纯属国家性宗教的儒教相并而存，其缘起前文已述及，——这便是道教。道教与儒教截然不同，与被视为其滥觞的老子哲学亦大相径庭。道教有其经籍、寺观和教职人员（20世纪初叶，计有道士10余万人）。道士有出家、在家之分。
〔49〕

 道教之总领全教者为掌教（即教主），亦即所谓的天师。张天师创教于公元2世纪。
〔50〕

 天师同大多数道士一样，过俗家生活，并深受道民尊崇。据信，天师不仅为道士之长，而且可制驭鬼神。众鬼神宛如道士，亦朝拜天师于道宫。
〔51〕

 天师世代所居之地为龙虎山（江西省）。1927年，中国红军曾进抵龙虎山，第六十三代天师不知所终。

道教的道士，无非是专事祀祝和术数
〔52〕

 者。道教的仪礼不同于儒教：儒教仪礼之要旨在于祭拜祖先与祀奉先王，而道教的道士则从事种种斋醮祭祷仪式与方术。道教对纷繁杂冗的民间宗教信仰兼容并蓄，其一些仪式酷似萨满教。行此类仪式之时，道士则手舞足蹈，如痴如狂。
〔53〕



佛教

与上述中国本土固有两宗教相并而存者，尚有另一宗教。它来自异域，广布于中华——这便是佛教，中国人又称之为“佛学”。佛教的历史沿革，下文将述及。公元1世纪，佛教传入中国，初为小乘佛教。然而，其传布持续并不久远。迨至公元5世纪，佛教再度弘扬于中国，而这已是大乘佛教。嗣后，佛教僧众虽屡遭王室贬抑，佛教在中国仍然根深蒂固，并与儒、道两教并驾齐驱。然而，名副其实的佛教徒，即虔诚专奉佛教者，却寥寥无几，——无非是佛教僧尼罢了。此外，中国再无自认为佛教徒者。佛教的种种仪礼同道、儒两教的仪礼相并而存，中国的僧侣照例奉行无讹。佛家僧众在民间并未享有特殊尊崇。而种种法事，特别是超度和追荐，人们则往往委诸僧众，视之为谙于此道者。

儒释道三教之关系

有一现象饶有意味：儒、释、道（中国人称之为“三教”）虽如此和谐，三教之争却层出不穷。三教之相互倾轧，并非招徕信众之争（中国人往往因事而异，择行三教之礼），而纯属政治角逐。儒者与道士之所以争衡不息，无非是因图官职、夺禄位，或谋取权柄。老子之学说虽鼓吹置身国政之外，而道士觊觎权势者却大有人在。道士结党于朝堂、攀附于后宫（道士往往颇得后妃宠信）、进而抑儒专权之事时有发生。甚至一些声势浩大的暴动，同样不无道士参与。例如，独尊儒术的汉王朝，因农民起义蜂起而土崩瓦解。声势最大者莫过于公元184年的黄巾起义，其众首领均出于道家。有些朝代，佛教和僧人同样深得王室崇信，隋朝（公元581～618年）即属之，元代（公元1206～1368年）尤甚。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历代儒士之权势煊赫，却并非见诸汉族王朝（诸如唐、宋、明），而主要在异族入主中原之时，诸如蒙、满两族所建元、清两王朝。异族王朝显然深感势孤力薄，于是只好倚重于儒士。而汉族王朝，既然较之前者近于民，势必深感与民众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道士影响之巨。

[image: alt]


儒、释、道三教合于一堂（重庆大足石刻高山2号三教合一窟，始建于南宋）

萨满教

除上述三教外，古老的萨满教（并非道家仪礼中的萨满教成分），在清代（公元1616～1911年）亦有流传。萨满教随满族统治者的足迹传入中原（他们当时尚保留氏族部落制的特质），并成为别具一格的官方祭仪，更确切地说，成为宫廷祭仪。每逢一定节期，宫廷则举行萨满教仪式和献祭，北京甚至有萨满教教典印制和流传。有鉴于此，著名的俄国汉学家雅金弗·毕丘林，则将萨满教置于中国古代诸大宗教之列。

伊斯兰教

此外，中国尚有为数众多的穆斯林。伊斯兰教之始传入中国，约当公元10至12世纪，经由广东和云南（然而，早在哈里发
〔54〕

 时期，伊斯兰教即已见诸西部诸省）。而其传布于中国之西北地区，则在16世纪。
〔55〕

 穆斯林与所有其他宗教的信徒迥然不同。其人数无精确统计，总之，数以百万计。

中国神统

中国神统堪称驳杂繁冗。
〔56〕

 袭自外来宗教之神以及中国固有之神，两者兼容并存。上古（周朝初年）的主神为上帝，即“昊天上帝”，其缘起尚待探考。一些研究者认为：所谓“上帝”，即是殷人的始祖；另一些人则认为：此乃天之化身。嗣后，即周代（公元前1046～前256年），上帝为另一至尊神所取代。此神并无正式称谓，只以“天”相称，“上帝”之称遂废置。
〔57〕

 中国古代，祀天之礼专属天子，天子方可行之；他人不得冒滥祭天，只可祭其下诸神。

儒、道两教所奉之神并无严格区分，往往同敬一神。

诸亚神中，诸如财神之类的神祇备受崇敬，财神尤甚，各行各业的佑护神次之。地方守护神、已故伟人名士（往往亦即逝世之将相显贵），同样为人们所敬奉。商贾除敬财神外，并敬形形色色佑护神。农民则主要祀奉农事神。中国迷信者素有敬龙之风。所谓龙（龙神
〔58〕

 ）为数众多，有司掌雨泽者，有管辖种种水域者，因而亦为农民所敬奉。群龙之首为龙王，而龙王又同帝王有不解之缘。祭龙王之礼，往往由帝王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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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伟壮观的天坛（北京）

农事崇拜

自古以来，农业便是中国经济的基础，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所谓农事崇拜，在多数民族中纯属农民之祭祀；而在中国，则又是官方的国家祭祀。神农氏为主要崇拜对象之一。他是传说中的帝王，据说曾教人以稼穑。北京特设有祭坛，帝王便行祭于此。每逢冬去春来，则举行隆重的春祈国祭，帝王率百官，躬耕于圣田，近臣与众臣继之。
〔59〕

 群众性的农祭则行之于乡里，即所谓“春祈秋报”，以祭社神。
〔60〕



通观民间的信仰和祭祀，土地居于显著地位。各地均有简陋的庙宇，供奉土地，以祈求佑助风调雨顺、赐福禳灾。每一城池均有守护之神，即城隍（由“城”与“隍”两字合成；“隍”意为“城壕”，“城隍”意即“护城之壕堑”）。中国封建时代尚有敬祀关帝之风，奉之为雄武之神。反帝的义和团运动，对关帝尤为尊崇。
〔61〕



术数（风水）

通观道教所行之种种术数，堪舆尤为突出。所谓“堪舆”，无非是察看地势，更确切地说，即是察看某地的形势，亦即风水。据信，天下之大无处不在“善”和“恶”两种力量的左右之下，而两者又与地势息息相关。山岳冈丘之势，往往决定毗邻一切之吉凶祸福。其影响不仅及于生者，葬于其间的亡人亦在所难免。相传，中国历史上确有城镇和乡里，因人们听信道士诳惑之言而争相逃离，竟落得十室九空。

而道士臆断为吉祥之地，民众又纷至沓来。察看风水、卜地而葬，视为至关重要的大事。据信，先人务必葬于吉地。于是，一个专营此事的阶层应运而生。这便是道士、占卜者、风水先生、娴于“堪舆之术”者以及形形色色的江湖术士。迁葬之事，屡见不鲜。人们往往听信臆语妄说，将亲人遗骸从所谓“不祥”之地迁移，择吉地而重葬。
〔62〕



除风水外，尚有名目繁多的术数（方术）流布于世。占卜之法，五花八门，不胜枚举。所谓“扶乩”
〔63〕

 ，便是其中之一。

与道教种种观念紧密相关者，尚有所谓“感生”之说。此说溯源古远，似为原始图腾崇拜之遗存。“感生”之说同始初诸帝的传说紧密相关，诸如：伏羲氏之母感履苍帝之迹而生伏羲；神农氏之母感华阳有神龙首而生神农；黄帝之母感大电而生黄帝；尧母感赤龙而生尧；老子之母感流星而妊娠，遂生老子；如此等等。

冥世观念

在道教的祭祷中，冥世观念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种观念并非总是局限于祖先崇拜。据道家的宗教观念，人人皆有两个灵体：一曰“气”，附丽于躯体；一曰“灵”，可舍躯壳而去。常人死后，“灵”即化为“鬼”。如系世人所景仰的伟人，殁后则成“神”。富豪、名人、文士，其灵皆列神班。无论儒、道，其礼仪均注重对伟人之灵的祀奉。伟人之灵，犹如祖先之灵，亦享人间香火与祭献。
〔64〕



献祭

中国曾有以实物献祭之风，后为免致靡费，很早即已诉诸独特的替代之法，即以纸钱以及种种纸制冥器和祭品取代实物。中国并有以制作、贩卖冥器为业者。这样一来，人们无须过多破费，即可完祭祀之礼。

中国宗教概述

质言之，中国民间的宗教信仰中之最盛者，莫过于祀祖。祀祖同儒家学说紧密相关，并被儒家视为天经地义。迄至辛亥革命，祀祖始终被视为国家崇拜，而其基础一向是家庭—氏族崇拜。在中国，氏族遗存以及姓氏观念依然根深蒂固，家庭—氏族的祀祖迄今依然颇具影响。回顾往昔，中国的社会生活的确处于其左右之下。宗祠为氏族生活的中心。中国农村间或为一村一族。于是，宗祠也就成为该村生活的中心。宗祠拥有土地，其所得则用于种种公众事宜。宗祠的事务和收支，均由一村（氏族）之长、乡绅、识文断字者经管。宗祠人员通常由被推举者充任，实则为农村上层所一手把持。他们一向在农村发号施令，而宗祠的声威又成为其荫佑，并使其神圣化。对20世纪初叶中国农村进行考察者，不乏其人，并作过这样的描述：“总之，农村祠堂形同村政府。它代全村料理种种诉讼和民事。如本村居民同外人发生争执，宗祠则出面调解。对中央政府说来，宗祠名义上又负有治理一村之责。”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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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在丧葬或祭悼亡者之时，人们常焚烧冥钞、冥器以及种种纸糊的车马及人像

欲说明中国宗教之全貌，必须首先对其根深蒂固的特征加以探考。回顾往昔，对神秘主义、抽象的玄学、出世苦修等，中国的信者均漠然置之。这种处世之道反映于中国的宗教，特别是儒教。儒教之要义，无非是恪守既定的礼制。而所谓礼制，纯属循规蹈矩、审慎持重，无任何灵感和宗教亢奋可言。诚然，神秘主义之与神相交通，同样可见于中国。然而，这纯系一些术士（道士）所为，在整个中国宗教中实则影响甚微。任何宗教狂热、遁世苦修、禁绝情欲、酒神节式的肆狂，均为中国宗教所摈斥。

总之，宗教中的个人因素、个人与彼岸世界之关联，并不见纳于中国信者。这显然是氏族传统观念经久未衰所致。

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宗教

辛亥革命（公元1911年）以后，中国宗教已远非昔比。天坛之祭，业已废置（1914年，袁世凯曾试图重兴此祭，终成徒劳）。孙中山当政之时，政教完全分离。儒家的教育体制、科举制度、经籍讲授，均遭屏弃。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上述种种又有回潮之势。

随着人民民主制度在中国的建立，宗教，特别是儒教，最终不再成为国家性宗教。官方的宗教礼仪业已废止。古老的宗教性建筑（如北京的天坛），成为文物古迹。

孔子诞生二千五百周年（1949年）之际，并未举行相应庆典。然而，在落后的居民中，特别是农村，宗教并未销声匿迹，祭祖之俗依然留存。在国内革命战争进行过程中，特别是在人民革命取得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宗教在居民中的根基日益削弱。早在革命进程中，农民推翻地主政权之处，宗教权威随即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有些地区，农民并把宗祠、寺庙改为学校或公共场所，神像则弃之了事。

2．日本的宗教

日本历史上存在着两种居于主导地位的宗教，即神道教和佛教。其信仰之风迄今依然风靡全国。前者纯属民族固有；后者则由异域传入，其景况犹如中国。两教在演化中交互影响，呈现极为繁复的景象。

古代神话

可供对日本古代宗教进行探考的文献资料颇为匮乏，而且并不可信。神话和传说多载于《古事记》
〔66〕

 和《日本书纪》
〔67〕

 两部典籍，其成书年代约当公元7至8世纪。

据日本祭司的宇宙起源说，混沌初开，首有天地。天地形成之初，诞生3神，后又诞生2神，继而又诞生5双“对神”。然而，上述诸神无非是抽象的概念罢了，并不成其为崇拜对象。
〔68〕

 最后一对配偶神，始有一定的称谓和形象，即伊邪那岐命与伊邪那美命。伊邪那岐命被描述为创世者和造物主。

相传，他与其妹和妻伊邪那美命创造陆地，日本列岛即为其所造
〔69〕

 。伊邪那岐命与妻子站在天浮桥
〔70〕

 上，以“天琼矛”（“天沼矛”）
〔71〕

 搅动海水，提起矛时，矛头滴落的海水凝聚成岛。后来，二神又造许多岛屿。继而，伊邪那岐命以左目造日神，即太阳女神天照大御神。她是日本人所崇奉的最主要的神之一。天照大御神又被尊为日本历代天皇的，特别是首代天皇神武天皇的祖先（神武天皇为半传说人物，相传属公元前7世纪）。伊邪那岐命并造月、暴风、风等神。据神话之说，暴风神速须佐之男命，即素戋鸣尊（“暴戾的男神”），曾与天照大御神相争，后来，速须佐之男命战败，被逐出天界，谪居人间的出云国（九州岛东南部）。该地遂成为其主要享祭之地。一些研究家（如卡尔·弗洛伦斯）认为：这则神话反映了上古天孙族与出云族两者的角逐。
〔72〕



古代宗教

然而，凡此种种仍属较晚期编织的神话。实际上，日本古代宗教（约属公元最初数世纪国家统一之前），乃是宗法氏族部落制的反映。回溯其时，尚武的部落贵族已分离而出，宗法奴隶制随之产生。看来，日本最古老的宗教，便是对家庭—氏族以及部落的精灵和守护神（“卡米”）之崇拜（日语中的“卡米”，为“在上”、“上”、“首领”之意）。所谓“卡米”，始而是否即是亡者、祖先之灵（嗣后，日本的祖先崇拜颇受佛教影响），或是土地和自然界之灵，尚有待探考。或许，前后两者在“卡米”的形象中兼而有之。祭奉卡米的场所，或围以石垣，或无非是祭祀设施。
〔73〕

 日本并无卡米（神灵）之造像，而圣所则存奉作为卡米（神灵）之表征的器物
〔74〕

 。日本保留有敬拜动物（狐、猴、鹿）之风的遗痕，似属图腾崇拜。与生殖力崇拜紧密相关的农事法术仪礼，可见诸日本。伴随氏族制的解体，职业祭司——卜者（卜部）和术士（忌部），渐分离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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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邪那岐命与伊邪那美命：伊邪那岐命以天沼矛搅动海水，矛头上滴落之水凝聚为淤能基吕岛（绣画，公元19世纪）

中国的影响与佛教

在社会制度发展过程中，日本的古代宗教经历了种种变异。公元4世纪以来，同中国的交往趋于频繁，儒家思想遂传入日本。公元6世纪中叶，一批佛教信徒和传布者自朝鲜渡海抵日。
〔75〕

 公元7世纪中叶，中央集权的日本国宣告建立（时当公元645年的“大化革新”
〔76〕

 后），其后诸王（“天皇”）均大力扶持佛教，以期使之成为王权的支柱。“奈良时代”
〔77〕

 （公元8世纪），佛教成为日本独尊一统的国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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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信者供奉之“天王”（日本）

神道教与佛教

回溯往昔，日本古老的传统宗教，并无固定之称；嗣后，为了与佛教抗衡，始称“神の道”，意谓“神之道”，亦即“（地方）神之道”，汉语作“神道”。后一用语，见纳于欧洲诸语言。

神道教受佛教的影响极深。该教祭司逐渐形成壁垒森严、世代相传的阶层。仿照佛教寺庙，神道教的社庙相继兴建，后者则较为简朴。神道教徒并开始为神造像。佛教徒将火葬之俗带入日本（日本古代历来行土圹葬）。后来，两教渐趋并合。佛家寺庙辟一定场所，供奉神道教崇信之神；神道教之神甚至同佛家所崇奉之神佛浑然难分。另一方面，神道教神殿亦纳入为数众多的佛家所崇奉之神佛。公元9世纪，所谓山王一实神道和两部神道应运而生
〔78〕

 。两者均矢志于佛教与神道教的融合。在日本，纯佛教徒和纯神道教徒所剩无几。然而，两教争衡之痕迹依然可见。例如，神道教之神社中即禁用与佛教有关之语（“佛陀”、“塔”、“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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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云地方之神道教的神社（日本）

公元12世纪末，军事封建贵族攫取政柄，帝王则无非是履行宗教职能而已。天皇虽然仍被视若神圣，尊为天照大御神的后裔，但已无任何实权，被排斥于一切世俗政务之外。国家陷于封建纷争达数世纪之久。贵族豪门混战不休。一些藩侯（“大名”）力图取得16世纪始进入日本的天主教传教士的支持，遂促使其属民皈依基督教。因屡经战乱，农民陷于异常贫困、乃至走投无路的境地；他们往往欣然“领洗”。然而，公元16世纪末叶以来，再度统一全国的诸藩侯——丰臣秀吉，继而德川家康家族，开始对基督教徒进行迫害，并驱逐传教士。
〔79〕

 公元1614年，基督教在日本遭取缔。

日本新兴的统治者——德川家康家族的“将军”，出于强化其权势之所需，极力阻挠日本国民与外人交往。他们企图仰赖日本的固有习俗，拒中、朝两国的影响于国门之外。特别是在公元18世纪，“复归旧有神道教”的运动在日本兴起。此事绝非偶然：佛家僧人在动乱年代曾介入诸侯纷争，公然置教规于不顾；迨至幕府时代
〔80〕

 ，则沦为官家鹰犬，昔日在民众之中的威望丧失殆尽。

1867年后的神道教与佛教

公元1867～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世俗政权重归天皇，往昔封建幕藩的专权宣告结束
〔81〕

 ，神道教遂为官方所确认。此乃情势使然，因为宣扬君权神授的正是神道教。天皇甚至希图取缔佛教，独尊神道教为日本国教（1868年），但未能如愿，佛教在民间已是根深蒂固。于是，天皇决意使两教截然分离，敕令将佛像和佛家法物移出神社；结果，同样枉费心机，两者已是浑融难分。公元1889年，日本终于宣布信仰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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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道教的社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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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女神天照大御神

此后，纯神道教则纳入皇室宫廷崇拜范畴，官方的种种节期和仪礼均袭自神道教。至于见诸民间的风习，两教却是纷然杂陈。例如，婴儿降生行神道教之礼，以博取神道教所奉诸神的福佑，而葬仪则一概由佛家僧人操持。两种崇拜所分布的区域亦有一定的划分。神道教的传统信奉中心为出云地区。据说，那里的一山一石，无不与神道教的神话和传说紧密相关。神道教另一隆盛之地为萨摩国。此间的佛教僧众，曾因与藩侯相违拗而落得声名狼藉。日本其他地区，则是佛教之势较盛
〔82〕

 。在日本，佛教又远非浑然一体，而是门派林立。

神道教的实质

神道教不同于佛教：佛教崇尚繁复、精奥的宗教—哲学之说；而神道教迄今依然保留远古崇拜的遗风。

神道教同样并非浑然一体，首先分为神社神道和教派神道
〔83〕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国家神道已成为日本的国教。所谓国家神道（即神社神道）的核心，为所谓君权神授说。君主（“天皇”），被尊为天照大御神的后裔。每一日本国民，均应唯其圣谕是从。皇宫即是圣所，皇族陵墓亦被视为圣地。重大的、国家和宗教的节期，无不同传说中的神武天皇以来诸声名煊赫的天皇之诞辰、忌日相联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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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道教之庙宇（宫岛，日本）

神道教支派繁多，数以百计。
〔84〕

 种种支派，大多兴起不久，不早于公元19世纪。各派教说迥然而异。其中一些教派，其保留之原始崇拜的遗风颇为显著。诸如实行教、扶桑教、御岳教
〔85〕

 等“山岳”派，即属之（日语“教”为“教团”、“教派”之意）。凡此种种教派，特别注重对山岳的敬拜，视之为神灵寄寓之所。另有众多教派，其所受佛、儒两家影响则颇为显著。有些为知识阶层所信从，有些则具公众性。

天理教
〔86〕

 为影响最大的教派之一，公元1838年由一妇女创立。嗣后，主持人即为其嫡亲世代相传。该教派徒众将“天理”奉为至上神（所谓“天理”，为“神力”和“理智”之意）。他们行种种宗教仪礼，祛除病痛，并希图参与社会生活和举办慈善事业。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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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良之古老寺庙（日本）

所谓家庭—氏族的祖先崇拜，在神道教中居于至关重要的地位，与中国儒家的祀祖如出一辙。据信，死者皆化为卡米（日语的“卡米”，为一切神灵的统称）。家庭和氏族每日祷祝，并行祭献之礼。家家户户均设有家坛，称为“神棚”
〔88〕

 。其内设有“椟”，“椟”内供奉“神主”（中国儒家之濡染所致）。公众敬奉众多神灵，有些属地域性，有些则为全民族所奉。神灵不可胜数，号称“八百万”，即神灵有八百万之多
〔89〕

 （“八”在日本被视为神圣数字）。其中最受尊崇者为：天照大御神（太阳女神）、素戋鸣尊（暴风之神）、稻荷
〔90〕

 （“稻人”，农业佑护神，其形象为手持两束稻穗者，常伴以仙狐）。历代声威煊赫的天皇以及古代伟人，亦在神道教神殿居显要地位。所谓“圣地”，特别是山岳，均在敬拜之列，其中尤以富士山为最。古代敬拜动物（特别是狐、猴等）之遗风，迄今犹存。生殖力崇拜的遗存，依然可见。

神道教的仪礼

神道教的神社远比佛家寺庙简陋素朴。外垣正面均有高大门坊（“鸟居”）。主殿（“本殿”）供有作为神祇所凭依之“神体”，即镜、剑等，并有“御币”（系于竹竿上的白纸条），以代悬有布絮的圣树。每逢既定节期，前往最著名神社（坐落于出云、山田、伊势等地）朝拜者，成千上万，络绎不绝。

神道教的祭司——神主
〔91〕

 ，均为世袭，即父子相传。神主往往同时兼任俗职。祭司共分8级，最高者为祭主，由出身皇族者充任。

神道教的仪礼极为简约，无非是祈祷（诵读“祝词”）和献祭（供奉稻米、蔬菜、鲜鱼）罢了。祭仪仍带有萨满教的特征。例如，每逢举行仪式，祭司则将信者导入迷狂境地，以期与神相交通。神道教仪礼最注重洁净：所谓圣地，不得沾染丝毫不洁之物；凡触及不洁者，须行“禊祓”
〔92〕

 之礼。每年举行两次全民性洁净仪式（即“祭节”），节期定于6月30日和12月31日。血以及一切与死者有关之物，神道教尤视为不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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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道教的祭司或神职人员（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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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敬奉狐仙之所（日本）；（右）向所谓“圣树”祭祷（日本）

神道教的伦理同样极为简约。国家神道的道德要义，无非是效忠天皇。毁坏灌溉设施和堤坝、虐待牲畜（至于人，则从未提及）、以粪便污及圣地，均视为罪大恶极。诸如此类习俗，显然为农业民族所特有。至于其道德规范为何如此之简，神道教徒往往一言以蔽之曰：日本人是一个素来注重道德的民族，无须绳之以种种宗教—道德的清规戒律。

一般说来，神道教只注重尘世（颇似儒家），而对彼岸世界则漠然置之。将日本沿袭已久的社会—政治制度神圣化，为神道教的实质所在。

迄至1945年，景况大抵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战败。其军国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的野心化为泡影，官方宗教处于风雨飘摇之中。1945年12月，美国占领当局发布关于神道教与国家分离的“指令”。1946年1月1日，天皇降诏，贬斥往昔那种所谓君权神授以及大和民族优于其他任何民族的国家教说。与此同时，政府并颁布特别训令，废止一切旨在敬拜天皇的宗教仪礼以及实行于学校的宗教教育。惟有宫廷祭仪依然如故。
〔93〕



通观日本当代生活，宗教信仰主要表现于对传统仪礼，特别是对家庭仪礼的恪守。至于公众宗教仪礼，其参与者颇多，但在一定程度上无非是聊以消遣罢了。宗教狂热已不复存；不同教派和信仰之间，亦无争衡可言。日本千百年来的社会—政治生活体制的土崩瓦解，并导致其宗教神圣化之衰落。

3．朝鲜的宗教

朝鲜地处中国与日本之间，千百年来一向起有两国之中介的作用。公元始初数百年间，朝鲜对日本文化颇有影响，继而则处于中、日两国交互影响之下。诸如此类现象同样反映于宗教。此外，朝鲜生产力发展缓慢，社会—经济状况陷于停滞，其宗教则保留有较为古朴的特点。当然，我们还不难发现：无论就物质生活条件本身，还是进而就其在宗教中的反映而言，朝鲜人既与中国人，又与日本人有颇多相似之处。

祖先崇拜

朝鲜人素有敬拜祖先之风
〔94〕

 。这一习俗颇受在此间已是根深蒂固的儒家传统之影响。甚至有人认为：朝鲜的祖先崇拜即为儒士所传入。
〔95〕

 总之，这一崇拜的仪规与见诸中国者相差无几。祖先的“神主”奉于宗庙。据信，祖先之灵便寄寓于这一灵位。更确切地说，这是所谓“三灵”之一（一灵寄寓于此，一灵随尸羁留墓穴，另一灵则赴阴曹地府）。每逢一定节期，则向“神主”祝祷并奉献供品。祭仪由家长主之，阖家老幼以及至亲好友均参与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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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区敬奉的树木之神（朝鲜）

通观朝鲜人所在地区，萨满教之遗风极盛，男觋女巫无所不有。据信，萨满中以卜师为最“强”。

所谓“卜师”，为生来之盲者，而且均为男性。他们须经专门的培训，由年长的卜师传授行术之法、与精灵相交通以及拘招精灵之术。卜师结为特殊的社团，并为历代王朝所赞助。二流之萨满称为“巫者”。诸如此类萨满人数众多，大多为妇女。巫者所行纯属萨满之术，其鹄的主要在于抚慰恶灵。无论是卜师，还是巫者，均兼事占卜、预言，并制作符物等。

精灵崇拜

在朝鲜民间宗教中，对精灵的祀奉居于十分显著的地位。精灵异常繁多，据有人统计（如毕晓普），竟有36类之多，其中大多为自然精灵。自然精灵中又以山灵为主。朝鲜一切山峦均在祭拜之列。人们笃信山峦对其邻近的城镇村落，特别是茔地，有着隐秘的左右之力。因此，朝鲜人将卜选吉祥之山以安葬亲者视为人生之要务。卜师以及其他以占卜为业者，专司此事。举凡山峦，均为人们所敬拜。山隘路口，往往堆石以祭；四周悬有布帛、条带、祭纸以及其他零星物件。与中国毫无二致，朝鲜并盛行敬龙等之风，信龙为水泽、风雨的司掌者。朝鲜人又崇信动物，特别是所谓善于变化者，如狐（日本亦有此俗）、虎等。此风在朝鲜人的信仰中居于显著地位。此外，人们并崇信种种家神，即家庭或宅院某处之守护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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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朝鲜神话传说中的神幻动物

诸宗教体系的相互关系

儒、佛两教交替更迭，被奉为朝鲜国教。自古以来，两者屡屡相互争衡。儒、佛两教均为公元4世纪前后自中国传入。佛教根柢较深，朝鲜南部尤甚，对民间信仰影响也较大。与日本的交往，对佛教在朝鲜的传布有一定影响，近代尤甚。儒教则长期为宫廷和上层所崇尚
〔97〕

 。

然而，佛家僧人攫取权柄、左右国政之事，亦时有发生。公元10世纪（高句丽王朝期间），佛教甚至被尊为国教。佛教寺庙接踵而起，宏大佛像相继而立——后来，部分被毁。

公元14世纪末叶（力主亲华的李氏王朝期间），特别是16世纪（日本侵朝受挫后），中国的影响日增，儒教遂居主导地位。在此期间，佛教屡遭贬抑，僧侣被逐出京都大邑，寺庙圮废。而在民间，佛教的影响依然经久未衰。迨至19世纪末，日本侵占朝鲜，佛教之势复振。

既然千百年来宗教思想风靡朝鲜全境，被压迫农民的反抗间或采取宗教形式，也就不足为奇了。例如，声势浩大的甲午农民战争
〔98〕

 ，即由东学教
〔99〕

 领导。东学教之教义，系由儒、释、道的观念以及基督教的观念混糅而成。其徒众（颇似毛利人的“帕伊－玛里雷”教派的信徒），笃信凭借符咒可枪炮无伤。他们冒枪林弹雨冲锋陷阵，而毫无惧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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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朝鲜神话传说中的神奇之鸟——凤凰



第15章　印度的宗教

远古（前雅利安）时期

依据远古所遗留之文物古迹，可考知印度宗教之风貌。迄今所发现的此类文物古迹，属公元前3千至前2千年代，是为印度河流域文明的遗存。所谓“印度河文明”，即是印度河流域的摩亨佐·达罗与哈拉巴文化。印度学者班纳吉、英国学者马歇尔和麦凯，曾对上述两遗址进行发掘（始于1922年）与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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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文化已十分繁盛，并臻于高度发展水平。它奠基于农业，已有发达的青铜冶炼、锻造和其他工艺，已有雄伟的石筑城堡。文字的胚芽业已萌生，但迄今未能解读。这样一来，摩亨佐·达罗文化的创造者之种族归属，亦无法确考。然而，已有颇多佐证，可据以推断：这一文化属前雅利安居民，看来，为达罗毗荼人
〔101〕

 （贝·赫罗兹尼竭力证明摩亨佐·达罗之文字即属印欧语系，显然徒劳无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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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舞主之大神湿婆（铜像，公元11世纪）

至于印度河文明的宗教信仰，只能加以揣测。此间出土的块滑石印章为数颇多，上面刻有种种兽形，多为牡牛，间或有为象、虎、犀牛者。动物雕塑像亦有发现。凡此种种，可据以推知：某种形式的动物崇拜业已存在，甚至不乏图腾崇拜的遗迹（时至今日，诸如此类遗迹仍留存于达罗毗荼人诸部落）。树木崇拜的遗迹，亦有发现。出土文物中并有人体像（男女俱全），颇有可能即是神祇造像。间有男性人体像为三面、带角者。一些人将诸如此类造像与后期之神湿婆相联属。相传，该神形貌即与其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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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寺庙的遗址，迄未发现。出土遗址中却有形形色色的砖砌浴池：小者建于一家一户；一处浴池颇大（12×7公尺），显然为公众所用。据推测，这是居民行净礼之所，印度至今仍有此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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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印度三大神——大梵天、湿婆、毗湿奴（公元12世纪）

关于印度诸民族的宗教，拥有较为丰富的文献资料。其所属时期，始于雅利安人
〔103〕

 诸部落进入印度西北部地区（约当公元前2千年代中期）。自古至今之印度宗教的历史沿革，通常分为3个时期，即：吠陀时期、婆罗门时期、印度教时期。

吠陀时期

印度宗教萌生伊始，即是所谓“吠陀时期”，因远古宗教典籍《吠陀》而得名（“吠陀”，意即“知识”）。早在19世纪前半期，《吠陀》诸本集即已译为欧洲文字，并为学者们所悉心探究。欧·比尔努夫和马克斯·米勒（缪勒），尤致力于此。正是《吠陀》的探究，对宗教学和神话学领域神话学派的崛起颇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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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盘上的古印度诸神：1．伐由；2．俱毗罗；3．伊婆那；4．伐楼那；5．因陀罗；6．尼鲁底；7．阎摩；8．阿耆尼（顺时针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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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河女神（公元5世纪）

《吠陀》形成于不同的时期，包括4部本集；其中最古老者，当推所谓“赞歌集”，即《梨俱吠陀》。与《梨俱吠陀》相并而存者，尚有祭歌集《婆摩吠陀》（所收者大多见于《梨俱吠陀》）与祭祀文典《夜柔吠陀》（堪称“祭祀之书”）。四本集中成书最晚者为《阿闼婆吠陀》，即赞歌、咒语的汇集。
〔104〕



《吠陀》堪称博大浩瀚，仅《梨俱吠陀》即收赞歌1028首；千百年来，口头流传，辑录成集则属较晚期。上述宗教典籍的始初成分为何，——欲加分辨，已非易事。然而，《梨俱吠陀》中的赞歌，显然有异于晚期诸本集（下文将述及）。该本集的赞歌（颂歌），为我们展示了一幅较为清晰的图景，印度·雅利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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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教早期阶段的风貌一览无余。
〔106〕



雅利安人的一支，自伊朗高原南下印度。他们同这一地区的原居民——摩亨佐·达罗文明的创造者，在文化上并无任何关联。后者尚处于较低发展水平，依然是半游牧状态的畜牧部落。

《吠陀》（特别是《梨俱吠陀》）所反映的文化状貌和社会制度，十分古远。进入印度时，雅利安人显然处于繁盛的氏族—部落制和军事民主制阶段；而军事民主制，正是前阶级社会与阶级社会之间承前启后的过渡形态。军事贵族、王公、罗阇
〔107〕

 已分离而出。他们率领雅利安人诸部落，对印度原居民大事征伐，始而略取印度河流域、印度西北部一带，继而侵占恒河流域、印度东北部地区。这种过渡性制度，在《梨俱吠陀》以及《吠陀》其他本集中亦有反映。

[image: alt]


恒河被奉为圣河；据信，在其中洗浴可求得赐福和涤罪

吠陀时期诸神

通观这一时期，多神教（即多神信仰）在印度·雅利安人宗教中居于主导地位。所信神祇之多，不胜枚举。一说，有33神，而据《吠陀》诸本集所述，远不止此数，一处竟说有3399之多。

至于诸神之中何者为主神，迄今尚无定论，尽管致力于索解者不乏其人。马克斯·米勒的论断颇有见地。据他看来，居于群神之首者，通常为当时众所尊崇之神（即所谓“单一主神教”）。马·米勒并率先提出这样一种论断：最先纳入单一主神教体系者，为部落神（在此以前，他曾持家神说）
〔108〕

 。

诸神之中何者尤为古老，迄今尚无定论。据信，因陀罗是具有最为古朴的特征的早期诸神之一。通观《吠陀》诸本集，因陀罗为最受崇敬之神，缘之而发的赞歌竟达250首。其他典籍中，涉及此神之颂词亦比比皆是。因陀罗被赋予双重品格：既是尚武之神，又是暴风雨、霹雳之神。亨·库诺所持之见，似亦可取。据他看来，因陀罗始而为雅利安人所奉之神，甚至为多哩磋人之部落神，又是尚武之神，后始被赋予自然神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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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看《梨俱吠陀》中一些颂歌，因陀罗作为尚武之神的气概，描述得淋漓尽致：“……因陀罗耀武扬威，七座城堡昼夜间夷为平地。安努人［敌对部落］首领的财富，尽赐予多哩磋人……”“因陀罗大施神威，多哩磋人冲锋陷阵，势如潮涌；敌人贪生怕死，四散奔逃；珍宝财物尽归苏达斯［苏达斯为多哩磋人的首领］”。“雅穆纳人和多哩磋人拥戴因陀罗。因陀罗大显神威，毗杜［敌对之妖神］竟落得一无所有。阿惹人、悉格鲁人、耶格舒人［均为敌对部落］，纷纷贡上马首。”

在《吠陀》其他本集中，因陀罗则被描述为雷神、至高无上的天神，甚至被尊为太阳与光明之主。有这样一则神话流传于世，讲述的是因陀罗大战巨妖——宇宙之蛇弗栗多（弗栗多被视为“雷雨云”之化身）。弗栗多非同小可，诸神闻之丧胆。唯有因陀罗与其鏖战，奋勇降此妖孽。

另有一神赋有种种纯自然神的特征，这便是伐楼那。他是夜空、天地之水的化身。其名源出于“var”（音译“伐尔”），意即“荫佑”。由此可见，伐楼那为司“荫佑”之神。赞扬伐楼那之颂歌不胜枚举，试看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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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河之神（贝拿勒斯，印度）

“万物之主啊，备受尊奉的伐楼那！顶礼奉献虔敬、真诚的祝祷！你分天地，犹如那祭司剥下（牺牲）兽皮……

“犹如倾盆一般，你向两界和空界普降甘霖！宇宙之主啊，你滋润田野，如洒布漫天谷雨。

“你滋润田野、大地和天宇。若是伐楼那慨然倾其所有，那将是乌云紧锁山峦，——即使执拗的农夫，也要放下缰绳。”

尚有一些典籍，将伐楼那誉为至高无上之神。有鉴于此，某些研究者则视之为印度人最古老的独一神。诸如此类现象已是屡见不鲜：举凡当时为人们敬仰之神，无不成为众所尊奉的对象。

天的化身则为另一神，称为“帝奥斯”（其名近似古希腊之[image: alt]
 ——“宙斯”）。帝奥斯是昼空的化身，其称谓“pitar”（“毕陀哩”），意即“父”，相当于古希腊之“[image: alt]
 ”（意即“宙斯父”）以及古罗马之“Juppiter”（意即“尤皮特父”）之piter。巴健耶（波伽尼耶）堪称伐楼那与因陀罗两神形象之融合。此神是“雷雨云”和“雨云”的化身，专司以雨泽滋润大地。

被奉为与太阳有关之化身者，乃是所谓群神。其中最主要之神为苏利耶，其名意即“太阳”。另一化身为婆维陀利，意即“维护者”、“使繁生者”。普善则是阳光之神，又是牲畜的佑护者、人类之友和保护者。与太阳群神相近者，尚有密多罗，其形象则较为朦胧。据《吠陀》所述，他往往与伐楼那相伴随。密多罗（“友人”），被视为人之佑护者。此外，毗湿奴亦应属之。通观《吠陀》所述，毗湿奴地位十分卑微，伴随时光的推移，始成为印度宗教中至关重要之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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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面之大神湿婆（公元7世纪初叶浮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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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梵天之四面神像（吴哥窟，柬埔寨）

与雷神因陀罗相伴者，为司风之群神摩录多——纵横天宇的暴风神。诸摩录多之父，为威严、暴烈的楼陀罗，被视为雷雨和暴风之神。

女神乌莎斯为曙光之化身，是“吠陀”神统中屈指可数的女神之一。孪生神阿湿宾（双马童），被视为白昼之先行者，其名意即“骑士”或“御者”（来自asva，意即“马匹”）。列·雅·施特恩堡对这一引人入胜的神幻形象有所探考。据他看来，这一形象与远古之孪生神崇拜不无关联。至于另一神阿底提，其形象同样十分朦胧。此神为无垠天宇之化身，继而又与地母相混同。

某些神并与祭祀息息相关，似为世人与天神之中介。诸如此类神祇形象，其中最著者当推阿耆尼。此神为火的化身，其形象保留有纯物质属性。奉献与阿耆尼的颂歌近200首。对此神的礼赞，犹如缘名副其实的火而发，——只不过并非“凡火”，而是所谓的“祭火”罢了。试看：

“你，阿耆尼，置身于万木之中；鸯吉罗婆
〔110〕

 终于寻得你之踪迹。摩擦而生，赫然而现，你威力无穷……”

“啊，诸位志士仁人，摩擦之间，你们寻得了心迹坦荡的有先见之明者，永生不灭、面貌俊美的洞察一切者，是为祭品之旌旗；阿耆尼，破天荒第一位出世者，啊，诸位志士仁人，你们使和善之友现身。以两木摩擦，他们将寻得此神；他烁烁然置身于众木之间，遍体赤红，宛如疾奔的骏马……”

由此可见，阿耆尼不仅具有神幻属性，其物质属性亦昭然若揭：火是为人神两者之中介，牺牲燔于坛，借火之力上达天界。“啊，阿耆尼，惟有仰赖你的护持，祭品和祭仪始得上达于神。”

另有一形象，亦与祭祀息息相关，这便是苏摩。所谓“苏摩”，本为“圣饮”，以一种特定的植物Asclepia acida酿成
〔111〕

 ，专门用以奉神，为诸神所酷好之物。印度神统有一独特之神，亦称为“苏摩”。

苏摩为又一具有双重属性之神：他既是神，又是纯属物质者。

《梨俱吠陀》一些颂歌，则是奉献与群神。诸如此类神，统称“毗湿婆提婆”。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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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神毗湿奴化身为人狮杀死魔王（公元750年，埃洛拉石窟吉罗娑神庙）

阿修罗与提婆

吠陀时期诸神，分为截然不同、甚至势不两立的两类，即：阿修罗与提婆。帝奥斯、伐楼那、密多罗、婆维陀利、阿底提，属前者；为数众多的其他神属后者。
〔113〕

 看来，阿修罗是尤为古老的崇拜对象，相当于伊朗的善神阿胡拉（下文将述及）。迨至后期，阿修罗在印度人心目中渐演化为恶灵，提婆则成为善神；而古伊朗人的观念依然如故（“提婆”被称为“德弗”，即恶灵）。

罗刹亦被视为恶灵。因陀罗以及众善神与其争斗不息。所谓罗刹，想必是雅利安人所敌视的诸土著部落（达罗毗荼人）在神话中的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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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世闻名的埃洛拉石窟之吉罗娑神庙

埃洛拉石窟（Ellora Caves），位于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奥兰加巴德县埃洛拉村附近；公元6～8世纪，此间崖壁开凿34座洞窟（长约2公里）。南侧第1～12窟，属佛教；中间第13～29窟，属印度教；北侧第30～34窟，属耆那教。埃洛拉石窟与阿旃陀石窟（两者相距100公里），被视为印度古代艺术的两大宝库。埃洛拉石窟的吉罗婆神庙（Kailasa Temple），为印度建筑艺术和石雕艺术之最伟大的奇迹。吉罗娑山被视为大神湿婆与雪山神女栖身之所。

祖先崇拜

除敬奉众多神祇外，雅利安人尚有祀祖之风，即祀奉列祖列宗——pitris，pitar（“毕陀哩”，意即“父辈”、“先辈”）
〔114〕

 ；这种崇拜，乃是宗法氏族制的反映。通观《吠陀》诸本集，“pitris”一语比比皆是，但均无关宏旨。试看《梨俱吠陀》中的一首赞歌：“三世之毕陀哩行将启程……应吾等之吁求，予以福荫呵护。敬拜远祖、近祖，敬拜安居冥府、置身乐土的亲人……啊，蒿草之上的先人，万望予以眷顾。吾等之燔祭，恭请享用。万望福佑子孙。万望驱邪禳厄。”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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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神毗湿奴三步跨越宇宙，将下界留给魔王伯利（石窟浮雕，公元550～580年）

献祭

通观吠陀时期的祭仪，献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是人与神相通的主要手段。祭品多属无血之物：圣饮“苏摩”、牛乳、油脂、蜜和麦饼。《吠陀》中曾述及献祭者的种种等级和职司（某人司奠酒，某人司点燃圣火，如此等等）。看来，特殊的祭司阶层尚未出现。据人们看来，所谓献祭无非是飨神而已。信者对此颇为实际，完全视之为一种独特的交易：我有所献，君有所赐。人们向神祷告：“献上油脂，恭请来享；尊神惠赐在哪厢？”另有一首赞颂因陀罗之圣歌中祝曰：“为你献上苏摩佳酿，对你频频祈祝颂扬。啊，慷慨好施之神！你身居天涯，即刻将福佑赐降。”

这种纯属礼尚往来的观念，颇值得关注。不仅如此，据人们看来，祭祀方酣，正是一神幻形象悠然而生之时。这便是祈祷和咒术之主婆罗摩那湿波底（意译“祈祷主”）。在吠陀时期，此神之人格化尚不尽完备，后居然成为至关重要之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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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神湿婆铜像（公元12世纪）

行之于祭祀的祈祷，无不具有强制性。既然祈祷和献祭均依制而行，诸神自然无法置人们此时此刻之所求于不顾。在印度宗教嗣后的演化中，这一观念导致至关重要的结果。

由此可见，尽管神话和化身说已极繁盛，吠陀时期的宗教在很大程度上仍未脱法术之窠臼。所谓“祈祷”，实为咒术，诸神须照办无误。

宇宙起源和人类起源神话，尚未臻于繁盛。《梨俱吠陀》第10卷（即末卷）有一则神话，讲的是以原人普鲁沙的遗骸造天地。据说，众神将其殛杀，并肢解其尸，以造现今世界。
〔116〕

 关于阎摩的神话，亦为人们所熟知。相传，阎摩是人类的始祖，又是第一个亡者，并成为冥界之主。

再则，见诸吠陀教的冥世观念，仍然十分朦胧。冥世赏罚，尚无从谈起。独立于躯体的灵魂之说，亦未见端倪。吠陀教趋重于今生，而非彼世。

吠陀教概貌

总的说来，吠陀教较为素朴、简约，其要旨在于献祭。神祇繁多，大多为自然现象的化身。然而，每逢祭祀，祭者只祀奉与其时其事紧密相关之一神。所谓众神形象，在很大程度上无非是同一现象的不同化身罢了，因而往往相互浑融，时常彼此转换。其中许多神，始而似为部落神。

这一时期之神似均为男性，女性神几未发现。看来，这是宗法制居于统治地位所致。

所谓圣所和寺庙，《吠陀》中均未提及。献祭或行之于室内，或行之于郊野，或行之于特定的祭所。至于神祇造像，显然尚无迹可寻。

这一较为素朴的宗教，是过渡性的氏族—部落社会制度之反映。

婆罗门时期；社会制度的变易

约当公元前1千年代之初，印度诸民族的社会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雅利安人已据有印度河、恒河两流域，在此建立众多属奴隶占有制早期的专制国家（即王国），并完成了向定居的农业经济之过渡。这一过渡，看来与该地区前雅利安居民（达罗毗荼人和蒙达人）的强烈影响不无关联。总的说来，后者（前雅利安居民）的文化对印度的文化发展有着巨大的贡献。这在宗教中亦有所反映（见下文）。

征服者同原居民之间以及征服者相互之间，社会矛盾愈演愈烈。列国之间征伐频仍。公元前1千年代中期，地处恒河下游的摩揭陀，最终取得霸主地位，几乎成为印度北方全境归于一统的中枢。

这时，印度种姓制度已初具规模。时至今日，这一制度仍为其社会生活所特有。回溯古代，存在4个所谓古典种姓——梵语Varna，音译“瓦尔纳”（其原意为“肤色”）。
〔117〕

 这些古代种姓，迄今仍然往往称为“瓦尔纳”，以区别于现今的种姓“阇提”（Jati）。所谓“四瓦尔纳”（种姓），即是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

[image: alt]


湿婆与优摩（雪山神女）

在印度北方诸国，特别是摩揭陀，居统治地位者为婆罗门。他们形成世代相传、自成一体的祭司阶层，娴于祭祀，通晓《吠陀》圣典。回溯往昔吠陀时期，这样自成一体的社会阶层，尚无迹可寻。这一阶层的形成，是整个社会的阶级分化所致。婆罗门集祭祀大权于一身，熟谙圣典，在社会生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与婆罗门并驾齐驱者，为另一居统治地位的种姓，即武士贵族种姓，称为“刹帝利”。公侯、帝王均出自这一阶层。上述4种姓中居第3等级者称为“吠舍”，其成员为农民、牧民和商人，即所谓的“自由民”。他们大多属于略取这一地区的雅利安人诸部落。上述3种姓，被视为高贵的雅利安人种姓，又称为“再生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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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第4种姓，则为无任何权利的奴隶，多为被雅利安人征服的印度原居民之后裔，即首陀罗（仆役）。

《摩奴法典》

印度的这一种姓制度，在其律法和宗教典籍《摩奴法典》中已获得确认。相传，这部典籍约形成于公元前5世纪（而形诸文字则属晚期）。嗣后千百年来，它始终是印度社会制度的根本大法。法典中不仅对印度社会的种姓结构作了明晰的表述，而且予以确认，并诉诸宗教加以神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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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婆与雪山神女之子伽涅什

依据《摩奴法典》，作为祭司的婆罗门为居统治地位的种姓。对其特权和社会地位，这一典籍作了如下表述：

“婆罗门为护持达哩摩（圣法）而生，居众生之首，统摄世间万物。普天之下，无一不为婆罗门所有；婆罗门因其生非凡而拥有如此之威权。婆罗门享己之食，着己之衣，有其所赐。其他人等之存在于世间，皆仰赖婆罗门之恩惠。”

婆罗门所赋有之重要而崇高的职责，为恭读和讲授《吠陀》；不通晓《吠陀》的婆罗门，无异于不育之阉者。据《摩奴法典》所述，婆罗门一生分为四行期：“学生期”的婆罗门，须从师学习《吠陀》；嗣后，可成家立业，生儿育女，是为“家居期”；继之则为“林栖期”；最后为“遁世期”，舍弃一切财物，乞食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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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神因陀罗

赋予婆罗门种姓以神圣的灵光，是为这一种姓制法典之彰明较著的特征。据《摩奴法典》所述，种姓之由来纯属神定。

举凡雅利安人3“瓦尔纳”之成员，均须行入法礼
〔119〕

 ：婆罗门行于7岁，刹帝利行于10岁，吠舍行于11岁
〔120〕

 。入法礼伴之以授“圣线带”的仪式。这一线带即终生斜佩于左肩，垂于右侧。既行入法礼，便被视为所谓“再生”（“再生族”之称，即源出于此）。首陀罗被视为属异部族者，无权行此仪礼。由此可见，所谓“瓦尔纳”与古雅利安人民族—部落制不无关联。

《摩奴法典》对王权颇多论述。所谓王权，均视为神授。“……无王者之统辖，众民惶惶不可终日，流落四方；为整顿乾坤，万物之主宰乃取因陀罗、阿尼罗、阎摩、日神、阿耆尼、伐楼那、月神以及财富之神的精华，造人间之王。王者既生于诸上神之精华，势必荣耀盖世、凌驾于众生。”王者之要务，则是维护种姓制度和婆罗门特权。“黎明即起。王者须礼敬婆罗门……治国之贤哲，依其所陈而行。礼敬婆罗门，始终如一；婆罗门德高望重，通晓《吠陀》，纯正无疵……奋战疆场、卫国保民、礼敬婆罗门，乃是人主安邦定国之上策。”

婆罗门时期，一新神脱颖而出，这便是婆罗摩（大梵天）。据信，种姓体制即为该神所创。

据这一时期形成的神话之说，诸种姓均生于大梵天之体的一个部位：婆罗门生于口，刹帝利生于手臂，吠舍生于髋骨，首陀罗生于双足。大梵天并为诸种姓各定行为之圭臬。

“为维系全宇宙计，他，至聪至圣（即大梵天），为生于其口、手臂、髋骨、双足之众生各定其职司。

“他规定：婆罗门应教授与恭读（《吠陀》），为自身行祭，为他人行祭，布施与受施。

“他晓谕：刹帝利应保属民、布施、献祭、恭读（《吠陀》），勿耽于世俗之乐。

“他晓谕：吠舍应牧放、布施、献祭，恭读（《吠陀》）、经商、放债、务农。

“而万物之主只为首陀罗规定一种职责：温顺平和，供上述诸瓦尔纳役使。”

印度宗教的这一历史时期之所以统称为“婆罗门时期”，无非是因为婆罗门在该时期始终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宗教领域的演变

伴随职业祭司种姓（婆罗门）社会作用之与日俱增，祭仪亦愈益繁缛。所谓“祭仪”，乃是印度社会那种等级森严的种姓制度之彰明较著的反映。首先，古代诸神的神统趋于繁复。《吠陀》圣歌所提及的作为自然力化身之诸神，渐退居次要地位。新神相继崛起，并取代前者的地位。后起诸神在很大程度上均为种姓神。大梵天是为众主要神之一，后又跃居首位。

这一尊神的来历，说来颇为有趣。如上所述，《吠陀》中曾提及婆罗摩那湿波底（祈祷主），被视为祈祷的化身。迨至婆罗门时期，婆罗摩那湿波底渐演化为宇宙至高神。据信，婆罗门行之于献祭的祈祷以及种种仪礼，其威力之大，可使整个寰宇听任婆罗门左右。而此种威力的化身便是大梵天，一切俱包容于其一身。

恰在这一时期，这样一句谚语在印度应运而生，亦即：世界受制于诸神，诸神受制于咒语，咒语受制于婆罗门，婆罗门也就是我们的神。

其余诸神中，毗湿奴和湿婆居首要地位。后者与吠陀时期的暴风雨神楼陀罗相联属，而实则更似远古前雅利安时期之神（据揣测，摩亨佐·达罗时期即有此神形象，上文已述及）。毗湿奴之称谓，与吠陀时期太阳之化身的称谓恰相契合。而就其状貌和职司而论，两者并非一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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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神苏利耶

同上述众主要神相并而存者，尚有若干神。其中居显要地位的为女性神；而女性神在吠陀教中几闻所未闻。每一男性神均有其配偶。毗湿奴的配偶为吉祥天女；湿婆的配偶为雪山神女，又称为“突伽”（“难近母”）、“迦梨”（“时母”）。除上述诸神外，新神不胜枚举。后起诸神同吠陀时期诸神则互不相容。据现代研究者们推断，后起诸神大多袭自本地的前雅利安崇拜，均为远古的公社守护神。伴随原居民之渐与征服者雅利安人相容共存，诸如此类神祇遂纳入婆罗门教神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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冥世主宰阎摩

古雅利安（吠陀）宗教的祖先崇拜，依然留存。据《摩奴法典》所述，祖先崇拜甚至重于神祇崇拜。《法典》称：“对再生族而言，祀祖重于礼神……”

迨至婆罗门时期，一切祭祀均为贵族所专有。公众的祭仪和献祭已不复存在。被视为祭仪主体的献祭，亦成为一己之私事。至于主持献祭、礼诵圣歌，则只可由婆罗门承担。以上所述，皆为婆罗门应人延请行之。所谓献祭，耗费极大，只有富者、名门方可企及。平民则与祭仪全然隔绝，其原因无非是在于：公祭业已绝迹，私祭又为贫者所可望而不可即。公共寺庙尚无迹可寻。

诸神被赋予种姓神之品格。大梵天居群神之首，被奉为婆罗门之神，婆罗门种姓成员始可礼拜祈祝。因陀罗为远古吠陀诸神中唯一保留原神格者，并成为刹帝利之神。古老之神楼陀罗，成为吠舍种姓中务农者所奉主要神祇之一，后又同湿婆相提并论。至于首陀罗，则全然被排斥于正式祭祀之外。

对轮回之笃信

恰在这一时期，一种至关重要的宗教义理应运而生，后成为印度教的基石，这便是所谓轮回观念。这一观念溯源于上古本地信仰，后纳入婆罗门教。此说似毋庸置疑。通观雅利安人之吠陀教，有关灵魂冥世境遇的观念，尚十分朦胧。人亡灵魂转世之说，看来，尚无迹可寻。而在原居民部落（达罗毗荼人和蒙达人）的信仰中，关于转生的图腾崇拜观念则居于显著地位，迄今依然如故。在婆罗门教中，这种观念有所发展，然而却大异其趣，并与种姓制度结下不解之缘。

通观《摩奴法典》，灵魂转世说只见诸末章，即第12章，其他各章只述及恶人在地狱备受磨难之观念。然而，在形成较晚的婆罗门经典《奥义书》
〔122〕

 中，灵魂转世观念则居首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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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米尔人所信奉的乡野之神（马德拉斯，印度南方）

据婆罗门教的观念，人之灵魂并非身死即灭，而是转至另一实体。至于灵魂之归宿，则取决于其在世之行，首先取决于对种姓制度的种种规制恪守与否。

其中至关重要者，莫过于谨遵种姓戒规。身为首陀罗，如恭顺、平和，听任其他种姓役使，严守本种姓一切戒律，死后则可转生为较高种姓。反之，世人如违迕本种姓戒规，来生则不仅贬至较低种姓，甚至有沦为尤为低级的畜生之虞。婆罗门甚至对所谓罪愆加以区分，并分别予以应得之惩罚：因意成罪者，来生贬至较低种姓；因言成罪者，转生为畜生；因行成罪者，则转生为无灵性之物。这样一来，古老的轮回观念演化为一种独特的教义（即所谓冥世果报），剥削阶级的种姓制度从而被施以宗教的神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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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河之畔的火葬场

“业”

在这一时期的印度宗教哲学领域，一种所谓“业”
〔123〕

 的观念应运而生。这种观念乃是关于轮回的教义之理论基础。“业”这一概念十分繁复，印度诸哲学流派对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俄语中，“因果”和“境遇”两概念与之相近。印度哲学史研究家S. 查特吉和J. 达塔指出：“所谓‘业’之律则，即在于：个人之一切身心活动，无论善与不善，既然是有所欲而发，必然招致相应之报。”
〔124〕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然而，所谓“报应”，通常不在今生，而在来世。人或其他任何个体今生之境遇，无非是其前世行为所致。今世之所为，预决来世之祸福。“业”这一哲学观念，遂成为婆罗门教关于轮回的教义之基础。

《奥义书》与诸哲学派别

通观婆罗门时期，一部宗教—哲学典籍有着极大的影响。这便是卷帙浩繁的神学典籍，统称为“奥义书”。《奥义书》堪称至关重要，这一时期有时又有“奥义书时期”之称。诸如此类神学—哲学之作，已知多达250种。这是宗教信仰趋于极度繁复以及婆罗门进行哲学思辨所致。社会的进一步分化，对此不无影响。种种《奥义书》中，对不同阶层的利益和思想意识有所反映。见诸《奥义书》的种种宗教—哲学体系虽纷繁杂冗，却可归之于若干主要派别。吠檀多派、弥曼差派、数论派、瑜伽派、正理派、胜论派，是为六大古典派别，即所谓正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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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曼差派和吠檀多派纯属祭司和婆罗门派别，带有浓重的神秘主义。泛神论观念，即个体精神“我”与宇宙精神“梵”冥合的观念，为吠檀多派体系的基础。而弥曼差派的主旨，则是维护《吠陀》经典的常驻永在和绝对权威，并力主恪守种种典章仪礼。然而，在某种程度上可与婆罗门分庭抗礼的刹帝利这一世俗种姓中，则另有一些哲学派别崛起。一为数论派，它接近唯物主义。这一体系的基础是关于物质的“自性”以及个体的“复性”之观念，而不同于吠檀多派的世界泛神论。一为胜论派，持所谓原子说
〔126〕

 。另有一些所谓“非正统”派别，则具有尤为鲜明的唯物主义的，乃至无神论的性质。例如，遮缚迦派
〔127〕

 认为世界由4种物质元素构成；路迦耶多派
〔128〕

 直言不讳地否认神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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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天降伏蛇王迦利耶

此外，这一时期尚有一哲学派别兴起，并在印度宗教嗣后的演化中有着特殊的作用，这便是瑜伽派。这一派别执著于“苦行”，并将种种宗教和哲学原理运用于“修习”。瑜伽派的理论和实践中，一系列繁缛的“调息”及其他修习之法居于至关重要的地位，其鹄的无非是在于“静坐”、“修心”。
〔129〕

 这便是嗣后印度苦行主义之由来。

总之，将婆罗门时期的印度宗教仅仅视为吠陀教的进一步演化，未必恰切。而此论已是司空见惯。婆罗门教之袭自吠陀教者，可说是微乎其微，无非是对《吠陀》之神圣的崇信、屈指可数的神名以及献祭的仪典罢了。就其精义以及纯种姓的特质而论，婆罗门教与吠陀教截然不同。同婆罗门教的许多信仰紧密相关者，与其说是雅利安人的吠陀教，毋宁说是前雅利安的宗教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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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子女的夫妇向作为林伽之象征的石柱、石碑俯伏膜拜，以求赐子女（印度）

耆那教与佛教

种种相互争衡的教派之演化，不仅是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加剧的反映。其中一些教派获得来自广大民众的响应，并反映了对种姓压迫之不自觉的反抗。

佛教和耆那教便属之。两教似相伴而生，均兴起于公元前6至前5世纪。其教义极为相近，无疑互有影响。两者对种姓制度均持否弃态度，而注重修行，以求得个人解脱。两者均推崇“业”和轮回之说，趋重于旨在虔修的伦理说。然而，两教说的境遇却迥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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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神之王因陀罗使大雄成为神圣（绘画，公元15世纪）

耆那教的创始人，相传为筏驮摩那·摩诃毗罗（亦称“大雄”），属刹帝利种姓。其教义为：尘世皆罪，人人应力求从中解脱；于是，遂有刻意修苦行之戒规。耆那教徒中最虔诚者竟拒不着衣（即所谓的“天衣派”）。耆那教并要求“不邪淫”、“不杀生”（纤微之虫亦不得伤害；这样一来，耆那教徒须滤水而饮，以免无意中伤生害命，甚至应以纱蔽口，如此等等）。耆那教主要传布于商人和市民中；对许多人说来，其戒规自然要有所松弛。在印度境内，耆那教流传至今（据最新统计，徒众约3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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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不同于佛教，始终未传至国外。

佛教与耆那教几相并兴起，其景况却大相径庭（有关佛教，详见本书第22章）。公元前数世纪至公元初期，佛教弘扬于印度居民中，耆那教则望尘莫及。其部分原因在于：佛教未将其戒规导至极端。佛教甚至一度被奉为国教，时当孔雀王朝和贵霜王朝期间（约公元前3世纪～公元2世纪）。

其往昔的垄断和统治地位既已丧失，婆罗门祭司种姓自然惊恐万状。他们赖以安身立命的根基已荡然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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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南方的“游列仪式”

印度教；仪礼和教义的民主化

婆罗门与佛教之争，其目的在于：维护种姓制度，确保其对民众的制驭。然而，为了斗争之所需，婆罗门教不得不改弦易辙。旧婆罗门教纯属贵族，与民众隔绝，对其影响甚微。为了与佛教抗衡，不得不对教义和仪礼有所更易，以迎合民众之需求。于是，印度宗教领域出现所谓“更新”迭起的局面。它标志着一个新时期的肇始，人们通常称之为“印度教时期”。

这一时期最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祭仪更具民主性；于是，势必要费尽心机，力求使其对广大民众有所作用。欲达此目的，当务之急则是给民众以参与祭仪的可能；种种公众典制、仪礼、圣所、庙宇、朝拜之地等等，亦成为不可或缺。

印度庙宇的兴建，即始于此。其中最古老者为佛家寺庙（最初为一种独特的陵墓建筑“窣堵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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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地下寺庙“支提”
〔132〕

 ）。婆罗门教寺庙继而兴起，其规模之宏大、建筑构想之诡异，足以震慑众生，使其望而生畏。种种盛大的仪式、典礼和巡行，屡见不鲜。寺庙内外，宏大的神像纷起（古代印度的宗教则全然不知为神造像）。每逢盛大游列仪式，有些神像甚至奉至街头。

另一方面，神祇观念趋于民主化。原有的天神形象为常人所不可企及，惟有婆罗门方可事奉，人们则漠然置之。使神祇与民众趋近，并创造所谓民众神形象，即所谓的“济世者”，势在必行。别具一格的“阿婆多罗”说应运而生（“阿婆多罗”，意即“降凡”、“化身”），即每一天神均有其世间的化身。有些化身将成为众可企及的大众神。其中有些则为刻意仿效佛教神殿而立，以期笼络人心。所谓“济世神”，即是世间之神。黑天为其中最受尊崇者，被视为济世者、毗湿奴的化身之一。有关此神下凡的传说，颇似佛教神话；从某种意义上说来，亦不无基督教神话的影响。传说中叙述了他的丰功伟绩、对世人之慈惠以及他寂灭于世间。印度南方亦崇信一济世神，即罗摩。相传，他曾统率雅利安人略定锡兰（今斯里兰卡）。他又是古印度史诗《罗摩衍那》
〔133〕

 中的主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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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提时的黑天——毗湿奴之化身（绘画，公元8世纪）

[image: alt]


大神毗湿奴将牛增山高高擎起（绘画，公元17世纪）

派别林立

基于对济世神的崇拜，为数众多的派别相继兴起。所谓派别林立，是印度的宗教之重要特征，迄今亦然。派别为数之多，不胜枚举；时至今日，仍无精确统计。派别之创始，可谓轻而易举。各派均由圣者主之，即师尊，称为“古鲁”。

教务主持者——师尊，在印度教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古代的祭司，无非是供献祭品、敬诵赞歌、奉行祭仪、教授“吠陀”知识，与民众并无任何交往。近代的祭司，则成为民众的师长及其宗教生活的主持者。古鲁（师尊）备受敬仰，不仅被视为人与神之中介，本身同样被奉为神的化身。古鲁的一言一语，无不被其徒众奉为金科玉律。某些派别纯属民主性团体，古代那种祭司之道已荡然无存。与农事以及种种手工艺相联属的仪礼，跃居首要地位。

对种姓、行业和地域之佑护神的崇拜，日益隆盛。每一种姓均奉有各自的佑护神（为数颇多）。诸如此类神灵，部分袭自古代神殿，部分则属新创。每一农业公社又敬奉各自的地域性小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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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遭遇霍乱、饥荒等天灾人祸，则向迦梨女神献祭（米尔扎布尔，印度北方）

种种前雅利安崇拜的遗产

印度境内古代的地域性崇拜，在印度的宗教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早在婆罗门时期，想必便是如此。诸如此类崇拜，与印度前雅利安居民的信仰紧密相关。譬如，对动物的敬拜，即对蛇、猴、象等的崇拜，似即溯源于图腾崇拜，而印度教又赋之以合法的形式。印度教诸神往往取兽形：伽涅什被视为智慧之神，为象形；哈奴曼为猴形。此外，敬拜某些兽类（如牛）之风，早在雅利安人中即已有之。

对水的崇拜以及对水之祛除污秽的笃信，盛行于印度。人们对奉为圣河之恒河尤为虔敬，笃信恒河之水可涤除世人之罪愆。虔诚的印度教徒，均将得以终天年于恒河之滨视为无上福乐。

某些崇拜又颇具神秘性，并带有淫秽色彩。譬如，种种对性力（属女性）的崇拜，无不如此。“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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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秘密崇拜，亦有流布。基于对大神湿婆的崇拜，种种肆狂恣睢的崇拜相继兴起。诸如此类崇拜同司掌情爱与死亡的凶神紧密相关。大神湿婆之配偶迦梨女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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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难近母
〔136〕

 ，被视为此等凶神之首。对这些教派说来，性器官崇拜的表征——“林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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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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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关重要。最为肆狂的教派之一，其徒众称为“图吉”（Thugi），即“窒杀者”。为向该女神献祭，竟杀害过往行人。蒙达人诸部族，曾有以幼童（“梅里阿”）祭地母之风。

因所奉印度教神统的主要神不同，大多数教派可分为两大类。印度教神统之主要神有二，即毗湿奴和湿婆，诸教派遂分为毗湿奴派和湿婆派。然而，两派别却从不相互争衡。至于大梵天，则奉为至尊神，但无非是徒有其名罢了——既未享祭，又无特定的庙宇和造像。

在印度南方，一些极为古老的宗教形态，依然时有所见。凡此种种形态，名义上见纳于印度教，实则后者对其影响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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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力派所崇奉之迦梨女神（公元8世纪）

通观印度教诸派别，瑜伽苦行派可谓盛极一时。修严峻之苦行，即所谓“瑜伽”，须自行恪守种种纯属自我戕害之教规，诸如：颈带铁枷，卧地以土埋头，吞噬毒蝎，手臂高举而行，悬体于烈焰之上，如此等等。

形成于婆罗门时期的轮回之教义（即“灵魂转世说”），迄今未衰。据信，人转世后之境遇，不仅取决于今生之景况以及对种姓规戒恪遵与否，而且与丧葬仪规不无关联。据印度教徒看来，火葬乃是正途。焚化之地应力求濒临圣河，燃后之余烬则遗于河中。迄至19世纪，印度北方一些省份，仍行鄙陋野蛮的殉葬之俗，称为“苏蒂”，即孀妇在其夫遗体火化时投火随葬。印度境内宗教之驳杂以及门派之繁多，是其社会景况之纷繁异常所致。通观千百年来的印度社会，种姓构成之奇异、阶级关系之繁复、民族和部族构成之冗杂，堪称一览无余。

我们曾不止一次提及，印度教绝非浑然一体：种种迥然而异的宗教纷然杂陈其中。全体印度教徒须共同恪守的教规确实屈指可数，无非是奉《吠陀》为圣典、信“业”以及轮回之教义、信种姓神定。

宗教门派之纷繁杂沓，的确是一种极端有害的现象，在印度历史上曾导致国家统一的延宕，以致面对外侮而束手无策。正因为如此，穆斯林攻掠者得以乘虚而入；继而，英帝国主义又轻而易举略取印度。印度教执著于种姓等级的神圣化和长存永固，迄今依然是印度国家团结一致的根本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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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猴哈奴曼

印度教改革的尝试

面对上述情况，印度民族运动的许多活动家忧心忡忡；于是，宗教—民族改革之举此起彼伏。早在中世纪，致力于此者即不乏其人。

在一定意义上说来，诸如此类尝试为伊斯兰教影响以及嗣后的基督教影响所致。一些所谓“改革”，无非是意在简化神统，并使其成为某种体系。譬如，早在13世纪，就有这样一种观念应运而生，即笃信毗湿奴和湿婆两神只不过是诃哩－诃罗的不同化身。大梵天、毗湿奴、湿婆三大神相互联属的三相神观念之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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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似为基督教的观念濡染所致。然而，较为果敢的改革者，确有人在。对仪礼之繁缛、种姓制度之悖谬以及婆罗门特权之煊赫，印度社会诸先进阶层久已怨声载道。

早在15世纪，宣道者伽比尔即投身于改革，鼓吹废弃种姓制度，屏除种种陈腐观念、敬拜多神之仪俗以及种种繁文缛节。他致力于实现印度人的宗教联合，以期同来自异域的穆斯林抗争。然而，其结果无非是又一个新的教派见之于世，即伽比尔教派。这一教派迄今犹存。
〔140〕



锡克教

公元15世纪末叶，又一独特的教派，即锡克教
〔141〕

 ，在同穆斯林入侵者抗衡的民族斗争背景下应运而生。其创始人为那纳克，属刹帝利种姓，出身于商人家庭，颇受伽比尔所传教义以及旧有的吠檀多派泛神论哲学的影响。那纳克的学说之主旨在于：根除全国宗教之纷繁现象，不仅使印度教徒，而且使穆斯林共奉同一宗教。

那纳克之布道卓有成效。为数颇多的民众终于结为一体。他们之苦斗已历两世纪，始而与穆斯林周旋，继之与英国人抗衡。然而，其结果又非宗教的并合，而是锡克教徒结为一独特的军事—宗教派别。公元17世纪，他们已形成强大之国；迨至18世纪，则据有旁遮普。这一地区，始终是锡克教徒人多势众，居主导地位（据1970年的统计，印度全国的锡克教徒约有1千万人）。
〔142〕

 锡克教徒对那纳克的继承者“祖师”虔敬异常
〔143〕

 ，颇似印度教徒之与其神圣师尊“古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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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克教的祖师那纳克

该教奉《格兰特·沙哈卜》
〔144〕

 为圣典。其社团极重团结；每一教徒均须自其收入中抽取一定金额，捐赠社团，作为赈济教友之用。锡克教徒的规戒，较之印度教徒尤为严峻：迄今衣着仍恪守民族旧习；不薙发；戴特制铁手镯，以示皈依该教。

公元18至19世纪的改革运动

公元18、19世纪以来，反抗英、法入侵的斗争如火如荼；国内矛盾又因内战频仍、屡有饥馑等而趋于激化；宗教改革运动亦愈演愈烈，孟加拉地区尤甚。传道师尊阇多尼耶曾在此布道，并创立一新的毗湿奴教派。
〔145〕

 这一教派不重典章礼制，而重信仰和情感。他的后继者罗摩汉·罗易，学识渊博，眼界开阔，不失为启蒙者。罗易矢志于以所谓一神教对印度教进行改革，基督教的思想之一定程度的影响见诸其中。他并另立新派，称为“梵社”
〔146〕

 ，以期使种姓对立稍有和缓。

19世纪后半期，印度北部和西北部地区则有称为“雅利安社”
〔147〕

 的新派崛起。其口号为：“复返吠陀”。雅利安社的拥护者，主要来自旁遮普以及诸联合邦的资产阶级。他们致力于恢复祭仪的古朴和纯正，反对其陈规陋俗；对外来宗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更是势不两立。

然而，有些布道者却希图使印度教与外来宗教相融合。就此而论，最著者当推罗摩克里什那（19世纪后半期）。他基于吠檀多派理论，试图创立所谓纯泛神教。
〔148〕

 其追随者尊罗摩克里什那为圣者，并建立宗教—教育教团，其活动遍及印度全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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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和知识女神娑罗室伐底

印度教当前状况

时至今日，致力于联合者虽不乏其人，印度宗教生活依然呈现纷繁杂沓的景象。这恰是印度民族构成和阶级构成之驳杂的反映。吠檀多派以及其他派别那种精奥的宗教—哲学玄学体系，依然备受婆罗门各界推崇。与此同时，民间对湿婆、毗湿奴和黑天（克里什那）的崇拜仍颇为盛行，而种种肆虐的弊规陋俗又与之相并而存。达罗毗荼人以及科拉尔人（蒙达人）
〔149〕

 诸部落，虽在一定程度上仍受印度教神统之影响，而其固有的崇拜依然如故。

印度教一向以兼收并蓄著称。异教信仰以及异部落、异族的崇拜，无不容纳于它那十分驳杂的体系。婆罗门可轻而易举地将达罗毗荼人以及其他民族或部落之宗教纳入印度教。他们只需将该部落的崇拜对象（即使是某种动物）称为毗湿奴和湿婆的化身，便万事大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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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丰饶相关联的母神（公元前2世纪）

另一方面，尚有一种现象颇引人注目：个人之改宗，即皈依印度教，则为教义所不容——所谓种姓说即是不可逾越的障碍。成为印度教徒者，必须生于一相应的种姓。这样一来，由于同印度的种姓制有着不解之缘，从而杜绝异教徒之“改宗”，印度教也就无法超越本国疆界，成为世界性宗教。此举则只好留待兴起于同一国度之佛教。

然而，对其他民族的精神生活，印度教却始终颇有影响。尤为引人注目的是：时至今日，印度的宗教和宗教哲学仍对欧美知识界某些阶层不无作用。譬如，不少欧美人士迄今对瑜伽学说（罗摩阇罗迦本集
〔150〕

 等）依然颇感兴趣。

印度诸民族所受宗教禁锢之深，未必有任何民族可与之相比拟。印度教徒的手足，为种种宗教典制规戒所束缚。
〔151〕

 时至今日，印度的整个精神生活依然处于宗教思想的左右之下。印度共和国政府以及居于执政党地位的国大党，迄今仍对宗教采取扶持态度，同时又力图使之现代化、屏弃最鄙陋的习俗和信仰、摆脱种姓制度的羁绊（种姓歧视现已为法律所禁止，而生活中却依然留存）。有些人则希图使宗教与现今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相得益彰。例如，备受尊崇的丰饶和美惠女神吉祥天女，现被奉为国家工业和工业化的保护神；智慧女神娑罗室伐底，被奉为教育、科学和艺术的保护神。

不仅农民，甚至工人和知识分子，亦对宗教虔诚以待。属婆罗门种姓者，无不想方设法从有学识的婆罗门中延聘家庭教师，即所谓的“古鲁”（师长），向子弟传授宗教要义。种种仪礼和规戒务须谨遵，仪礼的圣洁以及心身洁净务须恪守，献祭务须行之如仪。凡此种种，使虔诚的印度教徒的时光消耗殆尽。所谓“不杀生”，甚至延及危害人之生命的毒蛇猛兽，以致贻害无穷，使得民不聊生。宗教狂热时有发生，甚至达到肆狂已极的地步。

那么，印度教所给予人民之最主要的危害何在呢？在于使悖谬的种姓制度神圣化和根深蒂固。而所谓“贱民”，即“不可接触者”
〔152〕

 ，受害尤深。他们是印度最受压迫的种姓，现约有6500万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6；迄至不久前，依然被剥夺普通人权，诸如就自由选择职业、在公共水井和水泉汲水、乘用交通工具等而言。与他们稍有接触，较高种姓的印度教徒即视之为“玷污”。诸如此类鄙弃人格之繁文缛节不胜枚举，而“不可接触者”则须含垢忍辱。以上所述均属弊规陋俗，并有辱人之尊严，印度教却视之为“神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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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德拉斯附近的寺庙群（印度）



第16章　古埃及的宗教

凭借为数众多的文献典籍和考古发现，可较为清晰地考知古典东方诸宗教的历史沿革。有关著述，比比皆是。

古代东方，尤其是古代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诸民族，仰赖其所处的优越条件，先于其他民族跨入阶级发展和伟大文明创始的途程（其最古老的文物，可追溯至公元前4千年代）。然而，由于奴隶制尚未臻于繁盛，农业公社稳固、停滞，这一地区的社会—经济制度则陷于故步自封和进展迟缓的境地。这样一来，厉行所谓“亚细亚式”专制、尊崇王权的古代东方诸国，其政治制度亦因循守旧、千载一貌。凡此种种无不为古代东方诸宗教留下烙印。综观古代东方诸宗教，一些极为古老的特质依然留存久远，并同产生于社会的和政治的生活条件之种种繁复的形态相结合。种种原始的和繁复的形态之交织，在古埃及的宗教中尤为彰明较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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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女神伊西丝

远古地域性崇拜以及图腾崇拜的遗迹

据大多数研究者看来（依据对历史文物古迹的考证可知），古代埃及宗教之最古远的形态，当推对地域性的诺姆
〔153〕

 守护神的崇拜。

所谓“诺姆”，显然是远古部落的遗存。公元前4千年代末期，它们即已归属于统一的王权之下，而对诺姆神的崇拜却根深蒂固。其持续之漫长，竟延至古埃及历史之终结。迨至其时，诺姆神崇拜已与全埃及神崇拜浑然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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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晚，太阳神拉乘舟行于地下之河，战胜众多魔怪；翌晨，再度升起于东隅

通观上述地域性的诺姆崇拜，远古的遗风依然留存。每一诺姆均将一种动物奉为神。其所崇奉的动物同地域神有着这种或那种关联。该地域神往往或即以此动物为化身，或为兼具此动物之形的半人半动物形象。

试举例如下：位于南部边陲的诺姆——埃莱凡提纳（今埃勒凡泰尼），崇拜牡羊；登德拉——崇拜牝牛；喜乌特——崇拜胡狼；赫尔摩波利斯（今埃尔穆波利斯）——崇拜朱鹭和狒狒；法尤姆绿洲——崇拜鳄鱼；布巴斯提斯——崇拜牝猫。远古南埃及联合的发祥地——奈亨（今尼肯），将鸢女神奉为守护神；与之相毗邻的奈海卜（今尼黑布）则崇拜睡莲。

北埃及历次联合的古老中心——布托，崇拜所谓圣蛇；而邻近一称为“佩”的公社，则崇拜蜜蜂。
〔154〕

 嗣后，模拟后四者而形成的象形文字，遂成为归于一统之古埃及的象征。

看来，以上所述均为远古图腾崇拜的遗迹。诚然，颇多研究者对此说仍有异议。
〔155〕

 其原因在于：见诸古埃及的动物崇拜纯属地域性，而与氏族无关。然而，非洲民族志不乏令人信服的事例，可作为古典氏族图腾崇拜之演化为地域性动物崇拜的佐证。譬如，南尼日利亚诸部落，即有诸如此类例证可寻。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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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埃及神话中的诸神：1．普塔；2．拉—蒙；3．托特；4．塞克尔；5．奥西里斯；6．伊西丝为霍鲁斯哺乳；7．泰芙蒂斯；8．哈托尔；9．大神拉；10．霍鲁斯；11．塞特；12．托特；13．哈托尔；14．阿蒙；15．洪苏；16．阿斯塔尔特；17．埃希；18．阿努比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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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神拉的日舟和夜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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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埃及神话中的动物神圣化：1．蒙图；2．托特；3．泰芙努特；4．乌努特；5．以狒狒为形之托特；6．奥福伊斯；7．赫萨特；8．塞赫梅特；9．赫普里；10．索蒂斯－西里乌斯；11．乌巴斯泰特；12．索普德；13．托特；14．赫普里；15．赫普里与太阳；16．金龟子滚动日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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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天牛、太阳神以及扶持天牛之诸神；（右）双天宇女神与其配偶

然而，几乎所有学者均认为：所谓神圣动物的拟人化，与地域守护神的崇拜相伴随。至少就为数众多之神而论，此说确属天经地义。例如：猫演化为女神芭斯泰特，其形象为猫首人身；鹰隼演化为霍鲁斯，其形象为隼首人躯；托特为朱鹭首人身；阿努比斯为犬首人躯；索贝克为鳄鱼首人躯；女神索赫梅特为狮首人躯；哈托尔为牝牛首人躯；如此等等。凡此种种，无不说明上述半人半兽形象均溯源于所谓神圣动物。

值得注意的是：地域守护神中，女性神比比皆是，诸如奈赫卜特、哈托尔、奈特、索赫梅特、奈芙蒂斯等。这显然是古埃及母权制遗风颇盛所致。

所谓“诺姆神”，始而无疑是部落神。据推考，并入诺姆之公社，均奉有各自的公社守护神（譬如，西非许多农业民族即是如此）。然而，上述地域性崇拜之遗迹，如今已荡然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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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神伊西丝、奥西里斯及其子霍鲁斯（现藏巴黎卢浮宫）

国家的统一与全埃及神

早在古埃及统一之前，全埃及神崇拜似已见端倪。此说绝非妄言，古埃及有着共同的文化，其某些特点早在前王朝时期即已有迹可寻。然而，其崇拜在法老时期延及全埃及之众神；他们之享有普遍崇奉，无非是见诸历史罢了。每逢某一诺姆成为埃及全国统一的中心，其守护神随即成为全国性崇拜的对象。崇拜的集中化，同时又是国家政权集中化的表现，乃至其手段。

全埃及神之最古老者，莫过于鹰隼神霍鲁斯。霍鲁斯这一形象的发祥地为希埃拉孔波利斯和埃德福（今伊德富）。这一地区起事诸王，即所谓“霍鲁斯崇奉者”，成为有史以来首批完成古代埃及统一大业者（属第1、第2王朝，时当公元前4千年代末期）。他们将本部落之神推尊为全埃及的太阳神。
〔157〕

 嗣后，王都迁至孟菲斯（第3王朝，约公元前3000年前后），孟菲斯所奉之神普塔赫遂成为古埃及官方所奉主神，《孟菲斯神典》即可为之佐证。
〔158〕

 迨至国柄属第5王朝（约公元前2700年前后），该王朝的发祥地翁城（即赫利奥波利斯）之地域神阿图姆（即拉），其崇拜延及全国，此神遂成为埃及的至高神。第11和第12王朝时期（约公元前2100～前1800年），底比斯成为埃及再度统一后的中心。该地区所奉之神阿蒙，在此以前本为不知名的小神，亦随之跃居全埃及神殿之首，并与往昔所奉的至高神拉相复合（是为阿蒙—拉）。始于塞易斯第26王朝
〔159〕

 （公元前7世纪），纯属地域性的塞易斯女神奈特（似溯源于利比亚），在崇拜中居于显著地位
〔1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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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赫纳通向太阳献祭（埃及国家博物馆，开罗）

然而，擢升为全埃及之神者，并不限于诸如此类国家政治中心的守护神。诚然，此等众神确有种种机遇，从而跃居群神之首。伴随国家的统一，另有一些地域神，不再囿于原初享祭范围，而为更多信者所敬奉。同他国的景况毫无二致，这些地域神亦被赋予一定的职能，即奉为人类某种举措和某些行业的佑护者。例如：赫尔摩波利斯所奉之神托特（朱鹭首），成为书吏和学者的佑护神；喜乌特所奉之阿努比斯，成为冥世之神；拉托波利斯所奉之索赫梅特，成为征战女神；科普托斯所信奉之神，即明，成为外籍者的佑护神，如此等等。为数众多的神与天象有着不解之缘。不仅如此，其中确有仅享地域性崇奉时即已具有天象属性者。大多数神与太阳有着这种或那种关联，诸如赫利奥波利斯的阿图姆—拉、希埃拉孔波利斯的霍鲁斯、布西里斯的奥西里斯、底比斯的阿蒙、阿比多斯（今阿拜多斯）的安赫尔、法尤姆的索贝克、赫尔蒙提斯的蒙图。托特、伊西丝、洪苏与月亮相联属。哈托尔、努特与天穹紧密相关。明、格卜则与大地形同一体。其中有些神，如格卜和努特，与地域性崇拜并无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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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两埃及所奉之神（公元前1950年，现藏埃及国家博物馆）

伴随全埃及神殿的形成，诸神之间势必被赋予种种见诸神学和神话的关联。于是，所谓“三联神”和“多联神”应运而生。诸如此类所谓“联神”，并因地而异。例如，底比斯所奉之“三联神”为阿蒙、穆特、洪苏；孟菲斯之“三联神”则为普塔赫、其配偶索赫梅特、其子奈费尔图姆。

所谓“多联神”（诸如“九联神”）中，最著者莫过于赫利奥波利斯之“联神”，由四双配偶神并以拉（即阿图姆）为首组成，亦即：拉、舒与泰芙努特、格卜与努特、奥西里斯与伊西丝、塞特与奈芙蒂斯。
〔161〕

 上述种种“联神”，或来自地域性崇拜之联并，或纯属祭司神学思辨的产物。

另一方面，不同神的趋近势必导致不同神的混同。例如，祭司始而将赫利奥波利斯的阿图姆与拉相混同；继而，迨至中王国时期
〔162〕

 ，底比斯的阿蒙以及鳄鱼神索贝克与拉相混同；与奥西里斯相混同者为亨提耶门提乌；与女神哈托尔相混同者为泰芙努特。
〔163〕



以上所述，便是全埃及神殿之由来。看来，正是伴随这一过程，全埃及的神圣动物崇拜亦应运而生：诸地域所奉之圣禽圣兽，即远古的图腾，成为全国共同崇拜的对象。例如，迨至这一历史时期，全国已将猫、鹞、朱鹭、鳄鱼等奉若神明。除整个动物物种外，亦有动物个体为人们所敬奉者，诸如：孟菲斯地区所敬奉的拉之牡牛阿庇斯、门德斯地区所敬奉的奥西里斯之牡羊，以及其他与备受崇奉的诸神相联属之动物。这种全埃及的动物崇拜，颇有可能溯源于图腾崇拜。然而，某些研究者通常仍将这种所谓动物膜拜的形成归之于古埃及历史的晚期。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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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大神奥西里斯（约公元前6世纪）；（右）女神伊西丝（约公元前6世纪）

农事崇拜

流布于民间的种种农事信仰和仪礼，是古代埃及宗教最古老的层次之一。人们对其所知则较为朦胧。其原因在于：见诸古代埃及典籍者，自然绝非民间宗教，而是所谓国家宗教。然而，即使上述后者，同样带有民间崇拜濡染之痕迹。综观某些正式崇拜所奉之神的形象，此种濡染的痕迹亦清晰可辨。科普托斯所奉之明、底比斯所奉之阿蒙、埃莱凡提纳所奉之赫努姆、尼罗河三角洲地区所奉之女神伊西丝等，始而似为丰饶之神。而民间农事宗教所奉之核心灵体，无疑为奥西里斯。

奥西里斯的形象异常繁复；欲探考其究竟，并非易事。相传，奥西里斯初为尼罗河三角洲地区布里西斯（哲都）的地域守护神，
〔165〕

 并与对丰饶之祈祝紧密相关。奥西里斯通常被赋予种种植物表征：或饰以荷花，或置于葡萄丛中，如此等等。考古领域所获奥西里斯之造像，饶有意味。特制的木框盛以沃土，以谷种播为人形；迨至框中禾苗葱葱，该神形象亦栩栩如生。另有一画面，同样颇引人注目：奥西里斯呈卧态，稼禾已结穗，植根于奥西里斯之体；一祭司手持器皿，似以洁净之水滋润该神躯体。埃及居民年年均有祭祷奥西里斯死而复生之盛典。据铭文所载，盛典持续18日之久（按阴历行之，节期无定时）。届时，则举行耕作、播种仪式；另有一种仪式亦不可或缺，即以土壤和谷种为奥西里斯造像。综观上述诸般仪式，奥西里斯不啻谷物的直接化身。

有一则神话，叙述奥西里斯死而复生的始末（仅余残篇传世）。相传，奥西里斯原为埃及之王，后因误中其胞弟塞特（塞特赫）之毒计而丧生。塞特分割其遗体，弃于四方。奥西里斯之胞妹（亦为其妻）、女神伊西丝多方搜寻，终于收拢碎尸，继而在尸侧感应而孕，生子霍鲁斯。霍鲁斯击败塞特，并使其父奥西里斯死而复生。

这则神话十分真切动人，谷物从下种到繁生之种种变化历历在目。它又不失为典型的所谓“仪礼神话”，其主旨在于对所行仪礼加以阐释。至于古代埃及人，至少是在晚期，即已洞悉其原委。在《伊西丝与奥西里斯》一文中，普卢塔克有这样的记述：“据说，奥西里斯埋葬之时，恰逢谷物播种；当他死而复生，重返人间，嫩芽正破土滋生。”

对这一神话作如此诠释，普卢塔克本人亦视为不经之谈，而实则颇为恰切地概括了其题旨以及奥西里斯作为谷物化身的特质。远古那种对死而复生的植物精灵之崇拜，以种种形态广为传布。见诸民间的奥西里斯崇拜，便不失为其例证。诚然，奥西里斯这一形象，又因后期的种种增益而趋于极度繁复。

伊西丝与奥西里斯的形象和崇拜有着不解之缘。伊西丝亦为源出于地域性崇拜之神，后成为在埃及最受尊崇的丰饶女神。迨至希腊化时期和古罗马时期
〔166〕

 ，对伊西丝的崇拜广布于地中海地区，一度与基督教并驾齐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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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女神伊西丝与其夫奥西里斯；后者之灵自植物间悠然而现；（右）奥西里斯体上“禾苗”丛生，祭司悉心呵护

如果说奥西里斯与伊西丝为民间宗教所信奉之主要对象，那么，始于第5王朝
〔167〕

 ，居于正式崇拜中心的则是太阳神形象：始而为拉，继而为与其相近似的阿蒙（为底比斯城所崇奉）。所谓太阳崇拜，堪称古埃及国家宗教的主体。第5王朝时期，太阳神庙相继兴建，并辅之以别具一格的方尖碑——太阳的象征。祭司们则执著于将形形色色的地方神（霍鲁斯、安赫尔、索贝克、蒙图以及奥西里斯等）与太阳相联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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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埃及以金龟子为形之印章

君主之神化

就体现古埃及宗教之社会作用而论，最甚者莫过于对国柄的最高执掌者“法老”之神化。上古时期完成古埃及统一大业的诸王，均自命为“霍鲁斯的崇奉者”，似置身于该神的荫佑下，甚至竟以其称谓为名号。第5王朝创立伊始，法老即被尊为太阳神拉之子。通观古埃及全部政治史，笃信帝王为神之子，即在世之神，这种观念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其持续之久远，迄至基督教隆盛于埃及。君主躬行种种隆重仪礼，诸如为神庙奠基。唯有帝王——至少是在理论上，始可进入神殿奉献祭品，而祭司则似乎不过是代王行事罢了。
〔168〕

 至于宫廷生活，则无处不伴之以神圣仪典。晋谒帝王，须伏地参拜，跪吻帝王足侧之地；禁呼帝王名讳；王者佩有宗教性表征，如此等等。凡此种种，无一不是王权神授这一观念的反映，同时又对这一观念起有维系和强化的作用。所谓君主之神化，乃是统治阶级用以窒息被压迫民众反抗的有力手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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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埃及法老埃赫纳通和王后奈费尔蒂蒂与其三子女在日盘神阿通的庇护之下

冥事崇拜

所谓冥事崇拜之风，在古埃及隆盛已极。这显然具有同样的阶级内涵。前王朝（即前阶级）时期，古代埃及墓葬与其他国家并无显著差异。死者安葬于不大的墓穴，屈肢侧体，随葬品鲜少，间或有解尸而葬者。始于前期诸王朝，所谓葬制，特别是君主的葬制，较之往昔迥然不同。陵墓愈益宏大，构造愈益繁复，地表部分形似石砌之“马斯塔巴”
〔169〕

 （不甚高大的截角锥形体）。第3王朝以来，国君的陵墓则为崇隆的金字塔。国君的遗体施以繁复的处理，制成木乃伊。继而，法老近臣、达官贵人，乃至中等阶层人士，竞相仿效，亦将死者遗体制成木乃伊。制木乃伊的技艺繁复异常，并日臻完备。其目的在于：确保遗骸经久不腐，以便长久留存。祭司谙于此术，并卓有成效。至少始于新王国时期（公元前16世纪），即有大批木乃伊完善留存，迄今未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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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埃及的《死者书》（见诸“阿努纸草卷”）

古王国时期诸王之木乃伊，存放于特地修建的金字塔内。第4王朝诸王在位期间，金字塔尤为宏大。达官贵人的木乃伊，通常存放于“马斯塔巴”中。中王国时期（即第11、第12王朝期间）
〔170〕

 ，金字塔的规模与往昔不可同日而语，继而则全然废止，代之以在石崖凿就的墓穴。中等阶层则将亲人葬于公墓（至少在新王国时期是如此），贫者之遗骸则掩埋于沙丘。制木乃伊之原初意旨何在，暂且置之不论（人们对此颇多揣测，早期似与宗教观念无关）。然而，迨至法老时期的埃及，高超的防腐技艺和繁缛的丧葬仪规，则显然与完备的宗教—法术观念，特别是与有关灵魂冥世境遇的观念紧密相关。实际上，世界上很少有这样的民族，其冥事崇拜以及与其相关联的种种冥世观念之繁盛可与古埃及人相提并论。

依据古埃及人之信仰，人之生死无非是涉及其躯体罢了；躯体虽亡，人这一实在之其他各个组成部分犹存，诸如：其“名”（“伦”）并未泯灭，其“灵”（“芭”）脱躯壳而出，化为飞禽，升于天界。人之隐秘“偶体”（“卡”），在这一信仰整体中居于至关重要的地位。所谓“卡”，据信为一种特异之“灵”，处于冥冥中，与该人同貌同形，其冥世境遇并与所凭依的躯体之景况息息相关。人们笃信：“卡”永生不灭。然而，如葬时未能供以死者之所需，“卡”则将亡于饥馑和窘困；如无法术符咒相佑护，“卡”将为冥间妖魔所吞噬。倘若处置得当，如将死者遗体制成木乃伊，或制作遗像予以奉存，“卡”则可永世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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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西里斯的冥世法庭审判亡者灵体的情景：奥西里斯佩带王标，端坐于宝座上；右为在神监护下之受审的亡者灵体；霍鲁斯与阿努比斯正在称量亡者在世之行（一端盘上为受审者之心，另一端为公正之神）；书吏托特专司记录；几座上有一魔怪，待吞噬罪者之灵体；上方为42诺姆之神，组成陪审团；余者为与冥世及冥世审判有关的众神。

关于“卡”在冥世的境遇，古埃及人的观念又伴随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变易。祭司则执著于使如此纷繁的观念浑然一体。在古王国时期，盛行这样一种观念：亡者或亡者之“卡”均赴西方的“伊阿卢之野”，其境况犹如生前。名门望族以及富有者，死后仍享荣华富贵：居于碧绿成荫之园林，奴婢簇拥，日以游猎为戏。欲知“伊阿卢之野”的游猎情景，可见第5、第6王朝期间贵族陵墓的绘画。在古代埃及风靡一时者，为一种溯源古远并隆盛于开化较晚民族的传统观念，即笃信冥世生活无非是人间生活之延续。

伴随阶级关系的演化，这一观念趋于繁复。持此观念者进而笃信：所谓冥世财富，惟有在世间拥有此等财富者方可享用。人们并确信：上述冥间福乐，可借助于法术手段予以保障，诸如绘制画图于墓壁、置放陪葬器物和符箓等等。综观古埃及人施之于此的种种符咒，食人陋俗之遗痕清晰可见。试看下列咒语：“某怪以人为食，以神果腹；夜晚，放到锅里煮啊煮……高大的当早餐，中等的当晚餐，矮小的当夜餐……它摘众神的心，吃红的，吞绿的……”
〔171〕



早在远古时期，关于所谓亡者佑护神的意象，亦形成于古代埃及。诸如此类冥世神不胜枚举。不同地区所奉者亦不尽相同：喜乌特人信奉阿努比斯，孟菲斯人信奉索卡尔，阿比多斯人信奉亨提耶门提乌，如此等等。迨至古王国时期，又有两神作为亡者佑护神脱颖而出（所谓冥事崇拜，迄今仍与此两神紧密相关）：一为太阳神拉，一为死而复生的植物神奥西里斯。

有关冥幽国度的太阳说所由传播之中心，是拉的崇拜中心赫利奥波利斯。据这种所谓太阳说，亡灵希图乘拉的太阳之舟，与其完成昼夜间天宇之行。人们之所以将亡灵与太阳相联属，显然是由于视日落之西隅为冥幽之国。太阳巡行周天，止于西方，霞光绚烂，映现于此间（弗罗贝尼乌斯所倡始之说颇为著名；宗教史上的“太阳时期”论，即源出于此。据说，在所谓“太阳时期”，人们将太阳与死者相联属，并笃信西方有冥幽之国）。
〔172〕

 古埃及人有一种朦胧的、关于冥幽之国（“杜阿特”）的意象，并将其视为太阳夜没和亡者灵体麇集之处。

通观古埃及的冥事崇拜，奥西里斯这一形象同这种崇拜的关联尤为至关重要。这一形象之缘起和演化，前文已述及。始而，它与丧葬仪礼和信仰并无关联。
〔173〕

 然而，《金字塔文》
〔174〕

 （第5王朝）中，此神名号屡见于“随葬文典”。
〔175〕

 继而，奥西里斯成为冥世之主和亡者灵体的审判者。奥西里斯崇拜与冥世信仰两者相联结的纽带，则是将奥西里斯视为死而复生之神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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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木乃伊之胡狼首的阿努比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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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神幻境域”杜阿特（亦即伊阿卢之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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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神圣的“不死鸟”之膜拜

据神话之说，奥西里斯是为亘古第一位亡者，因而被描述为亡者之主宰。奥西里斯一年一度的复苏，给予信者这样的憧憬，即亡者之灵体赖其福佑可免于泯没无存。人们对此神的祈祝，意在恳求其庇佑亡者。不仅如此，人们并希图借助于法术，使亡者与奥西里斯相提并论。始而，惟有王者方可享此荣耀，《金字塔文》中竟将晏驾之王称为“奥西里斯”；继而，对其他亡者亦用此称——最初限于名门望族，后延及一般亡者。诸如“奥西里斯×××”之称，在“随葬文典”中比比皆是。此举之鹄的不言自明，显然在于借助于法术迷惑仇者，即将亡者诡称为“大神”。于是，奥西里斯成为冥世崇拜的主要对象。始于中王国时期，此风尤盛。阿比多斯为仅次于布西里斯之“奥西里斯崇拜中心”。

该地盛行敬拜“奥西里斯陵墓”之风（所谓“奥西里斯陵墓”，实则为第1王朝一法老哲尔之陵）。古埃及信者无不企望死后葬于该圣地近侧，以求置身奥西里斯的庇佑之下——即使将其墓碑放置该处，也已心满意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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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埃及之女神奈赫贝特和下埃及女神瓦杰特为托勒密八世加冕（埃德福之霍鲁斯神庙浮雕）

对冥世报应之笃信

迨至中王国时期，古代埃及那种别具一格的冥事崇拜观念，即笃信亡者之灵体终将受审，已渐趋形成。在《金字塔文》中，这种观念尚无迹可寻；而在中王国时期的典籍中，则已清晰可见。据信，主审者为奥西里斯；42诺姆之神以及阿努比斯、托特和吞噬获罪者之灵的魔怪，予以襄助。

在森严可怖的冥世法庭上，亡者之心置于天平上；亡者之灵体的吉凶祸福，则视亡者生前的善恶功过而定。这显然是对冥世果报之笃信，与往昔将冥世生活视为人间生活之延续的观念迥然不同。

古埃及人笃信：亡者之灵体确会遭遇种种厄难，须在冥世法庭受审，面临诸般险恶境遇，当然亦不无逢凶化吉之法。凡此种种观念（往往十分朦胧，且相互抵触），详见所谓《死者书》
〔176〕

 。《死者书》为具有法术意义的随葬文典汇集，有180余章之多。最古老的文典，可追溯至《金字塔文》（属第5、第6王朝），书于法老陵墓之壁上；在所谓“中间期”，则见诸达官贵人的石椁。嗣后，诸如此类随葬文典日益繁冗，则书于纸草卷上，置于死者木乃伊胸前。这便是举世闻名、内容十分驳杂的《死者书》之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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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埃及底比斯附近的女王哈特舍普苏特陵墓（约公元前15世纪）

《死者书》一些章节，乃是以死者的名义奉与神祇的祈祝之词，意在吁请保佑逢凶化吉。《死者书》中，偶尔可见死者以神自诩。第17章便颇为典型，死者俨然声言：“我乃阿图姆，我与神实为一体；我乃拉，且为初升于东隅之拉；我乃大神，自造自身……”云云。另有一些章节，则大异其趣。所谓凭生前之行赏罚于冥世的观念，亦即善恶报应的观念，跃然字里行间。《死者书》第125章尤为典型。
〔177〕

 据其所述，亡者似置身于奥西里斯的冥世法庭，接受审判并进行答辩，矢口否认生前犯有种种罪愆和恶行。亡者之灵体辩解道：“我从未渎神，我未允主人虐待奴婢。我未令人饥馑。我未令人忧伤。我未杀人。……我未擅取寺庙财物。我未擅减敬神之祭品。”
〔178〕



这种所谓善恶报应的观念，颇值得注意。这一观念与对冥世生活和冥世审判的笃信之关联，同样引人注目。凡此种种，显然出于祭司的杜撰。其目的无非是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并用以应对日趋激化的阶级矛盾。奴隶主和祭司竭力炮制冥世惩罚说，对被奴役之信者进行恫吓，并诉诸所谓冥世褒奖予以慰藉。中王国时期，特别是公元前18世纪的社会大变动（奴隶和被压迫农民的起义）行将到来之际，奴隶主和祭司尤为趋重于此。嗣后，正是传布于古代埃及的、有关森严可怖的冥世审判之说，对见诸基督教的同一教理之发展颇有影响。

然而，这种冥世善恶报应的观念，远未在古代埃及信仰中居主导地位。繁盛已极的则是另一观念，即笃信仰赖纯法术之力可在彼世逢凶化吉，永享福乐。借助于《死者书》，便是此类途径之一。上文提及的第125章，尤为人们所关注。据信，该章颇具法术功效。除在木乃伊胸部安放《死者书》外，其近侧并放置种种法物（即所谓的“乌舍卜提”）。据信，诸如此类法物可保亡者或其灵体逢凶化吉。人们并笃信：《死者书》某些符咒可赋予亡者灵体变幻之力，使其可随意化为种种动物；有些符咒则可用以护身。综观古埃及人的冥世信仰体系，所谓法术观念尤盛于宗教范畴的伦理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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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殓木乃伊之棺椁，其上绘有女天神努特等

神话

显而易见，古代埃及神话异常丰富，而传世者却寥寥无几。古代埃及神话是古埃及人宗教观念的反映；借助于神话，始可探索古代埃及宗教循序渐进的历程以及伴之而来的增益，始可对古代埃及宗教领域种种为主导地位而角逐的地方信仰加以剖析。

看来，古代埃及人的宇宙起源神话十分浩繁，而且大多相互抵牾。每一地区似均有各自的天地开辟神话，并将这一伟业归之于本地区所奉之神。其中有一则最为古老的神话流传于世，始而见诸《孟菲斯神典》。据推考，该典籍属第3、第4王朝时期，孟菲斯即是当时的都城。据其所述，首创天地者为孟菲斯之神普塔赫（普塔）；普塔赫取代霍鲁斯、托特等神，诸神似亦为其所造。《孟菲斯神典》称：“他生众神，建城镇，立诺姆，置诸神于圣所，定祭仪典制，营建庙宇，并依诸神之意愿造其体（神像）。”
〔179〕

 这样一来，普塔赫不仅有创世者、造物主之功，而且完成文化英雄（开拓者）之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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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罗河之神：尼罗河水的泛滥被视为大自然之惠赐（拉美西斯二世寺庙浮雕，现藏巴黎卢浮宫）

赫利奥波利斯的祭司，则将开天辟地之功归之于他们所崇奉的太阳神拉（阿图姆）。据赫利奥波利斯的宇宙起源说，拉为其父——太初混沌努恩所生；拉既生于混沌，复又自我交合（即所谓“自我受孕”），依次造诸高位神以及人和兽类。拉“以口生”舒（大气之化身）和泰芙努特（舒的配偶），舒和泰芙努特这一双神侣又生格卜（地）、努特（天）以及“九联神”中其他诸神，“众神复生世间众多子女”。拉以泪水造人，太阳为拉之一目，月亮为另一目。由此可见，所谓赫利奥波利斯的宇宙起源说，无非是一种诉诸“相生”和神幻造化的观念加以缀合之化身系列。综观这一化身系列，进化观念已有迹可寻。据另一则神话，格卜和努特（即地和天）相互拥合，难以分离。大气之神舒将努特高高擎起，天、地二神始分离。这则神话的示意图，迄今犹存。

上述揣测，与毛利人著名的天地分离神话惊人地相似，所不同者惟有：据毛利人的神话，分天地者并非大气之神，而是林木之神——塔涅。此外，饶有意味的是：有关天与地这一双神侣的情状，古埃及人所信之说与世界大多数民族又有所不同。他们以“天”为女性，以“地”为男性。这显然是产生于母权制的种种观点之反映。而总的说来，迨至这一时期反映于赫利奥波利斯太阳神话中者已主要是宗法制意识。

另有一些与此迥然不同的宇宙起源神话和人类起源神话，流传于世。南埃及素有敬奉赫努姆之风，笃信世人为该制陶之神在制陶盘上所造。这一观念的萌生，无非是工艺趋于隆盛所致。至于宇宙之卵的神话，亦有迹可寻。相传，太阳，乃至整个寰宇，似均生于卵。以上所述，想必是古埃及人最古老的宇宙起源意象之一。

综观古埃及神话种种自然现象之化身，太阳始终居于至关重要的地位。古埃及人的太阳神话纷繁冗杂。据一些神话，太阳为一硕大无朋之猫，与一巨蛇争斗不已。另有一则神话，则描述拉（太阳）与地下之蛇阿波普的搏斗。这无非是太阳运行、没于西隅的写照。既然诸如此类神话意象在古埃及人中广为传布，太阳日夜乘舟巡行之说便应运而生（须知，埃及地处狭长的河谷地带，舟楫为其主要的交通工具）。据信，太阳又往往以种种动物之形为其化身，诸如金龟子（甲虫）、鹰、蛇、猫等。如上所述，太阳在神话中同宇宙起源说以及冥世境遇观念不无关联。

据古埃及人看来，“天”或为女身，即女神努特（她以手指、足趾撑地，体呈弓形）；或为牛形，体上绘有日月之舟和群星。

在古埃及人的神话中，天界和地上的许多自然现象——月亮、大气、土地、尼罗河、荒漠等，均有各自的化身。尼罗河施惠于人，其化身为善神；荒漠危害无穷，其化身则为与善神势不两立之凶神，诸如塞特（塞特赫）、索赫梅特。

通观古代埃及神话，恶神塞特居于显著的地位。试以有关奥西里斯的神话为例。相传，塞特狡黠、忌刻，施毒计害死兄长奥西里斯。公元1931年，一则曾广为传布的神话为人们所发现，其内容为叙述塞特与霍鲁斯为奥西里斯所遗之王位而进行的角逐。这则神话不仅是一种自然现象（即荒漠之危害与河谷之丰饶的对立）之写照，而且是社会情态的反映（即奥西里斯之子从叔父手中夺回其父之王位——家族规制与氏族规制之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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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埃及太阳神霍鲁斯的神庙（位于埃德福，今伊德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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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宇女神努特与大地男神格卜争吵不休，其父大气之神舒强行将两者分开（纸草卷绘画）

有关文化英雄的神话，亦广为流传。然而，古代埃及神话中的文化英雄，亦即是神祇。文化英雄（亦即文化的开拓者、传布者）中，必须提及的为赫尔摩波利斯所奉之朱鹭神托特——书记、学者的佑护神，据信有创立文字、学识以及编纂圣典之功。奥西里斯这一形象则较为繁复，文化英雄的特质亦清晰可见。相传，奥西里斯为埃及之王，曾教人以稼穑、园艺、酿酒。文化英雄与丰饶和农事之神两者的形象，融合于奥西里斯一身。

此外，尚有种种神话流传于世：其中以所谓“神惩神话”尤为引人注目。诸如此类神话的主旨在于：以天怒神罚以及人之罪愆对天灾人祸加以诠释。如果说在古代前亚诸民族的神话中，世人之遭惩无不与洪水灭世的神话情节紧密相关，那么，在古代埃及的神话中则迥然不同。所谓“洪水灭世神话”，几不见容于非洲诸民族——古埃及人亦然。在古埃及人的心目中，尼罗河的泛滥乃是上天之惠赐。河水四溢而招致厄难之说，对他们说来，自然是格格不入。据古代埃及神话，神之降罚则大异其趣。相传，大神拉为世人之恶行所激怒，遂遣其一“目”——其女哈托尔，继而又遣女神索赫梅特（狮首人躯、暴戾成性之战神）下界问罪。后者大施淫威，意欲灭绝人类。大神拉见此情景，只好设法予以抑制，遂降谕赐以佳酿。索赫梅特喝得酩酊大醉，沉睡不醒，世人方幸免于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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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努姆塑造人于制陶盘上。身后为朱鹭首人躯之神托特，正将该人寿期标于棕榈枝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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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女天神努特；（右下）努特给予死者以呵护；（右上）女天神努特以及努特与太阳之舟

法术

在古代埃及的宗教中，法术起有极大的作用。凭借浩繁的文典、造像和实物遗存可推知：所谓法术，见诸民众生活的一切领域以及古代埃及历史的各个时期。祛病—禳厄法术与惯常所见者毫无二致，亦同医术紧密相关。古代埃及的医术，特别是处方学，具有较高的造诣，却又为种种法术观念所充斥。即使那部最为精到的医书，即所谓的《埃伯斯纸草卷》（属第12王朝，公元前2000年前后），除种种医疗处方外，并载有为数可观的祛病咒语。
〔180〕

 至于其他医书，所含法术成分犹有过之。
〔181〕

 新王国时期（始于公元前16世纪），古代埃及医术似已陷于停滞，法术观念和咒术充溢其中。
〔182〕

 看来，这是医术主要操于祭司之手所致。同祛病法术息息相关者，尚有所谓禳厄法术。旨在辟除毒蛇、毒虫、鳄鱼和种种猛兽伤害之咒术，盛极一时。为了祛病禳厄，所谓镇物、药剂、符箓，可说是应有尽有。此外，尚有所谓“天候法术”。诸如镇伏太阳神之仇者的法术，即属之。《镇伏拉的仇者阿波普之书》中，便不乏诸如此类仪式。底比斯神庙祭司每日必诵读此书，并伴之以念诵咒语和施术作法，“以确保阳光普照”。流传于世者尚有种种致厄法术（“厌蛊”），诸如施术于仇者之蜡身、借法术和咒语降祸于人。不仅如此，古代埃及并盛行所谓冥世法术，即一系列旨在佑助亡者逢凶化吉、永享福乐的禳解之术，——上文已述及。

古埃及人的法术观念并非如此单纯，往往因众神形象而流于驳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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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的太阳神阿穆恩（古代雕刻）

祭司阶层之隆盛

通观古埃及人的宗教，祭司阶层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后期尤甚。祭司阶层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古王国时期，祭司尚屈指可数，而且并非自成一体。宗教仪礼主要由世俗人士——达官贵人、地方长官行之；倘若在京城，则由法老行之，祭司似为代王行祭。惟有寥寥数座主要神庙（孟菲斯的普塔赫神庙、赫利奥波利斯的拉神庙）其祭司团影响始较大。著名的古老神学典籍，均出自该两祭司团。早在这一时期，祭奉中心已见之于世。诸如此类祭祀中心，因蒙受国君封赏而据有巨额财富。所谓“祭祀中心”，主要为附于陵墓的圣所。例如，海弗林之子奈库尔亲王之陵的圣所，其所受馈赠来自12城。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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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老以及作为其威权的象征之眼镜蛇

中王国时期，祭司地位依然如故。其人数寥寥无几，而且多出于名门望族。例如，诸宏大神庙之一的阿努比斯圣所（位于卡洪），1名住持出于当地之名门；1名“主诵师”以及9名“助诵”，出身于普通社员家庭——为时仅1月，即悉数遭撤换，为另一批事奉者所取代。
〔184〕



迨至与喜克索人
〔185〕

 相抗衡的时期（约公元前1700～前1570年），祭司阶层权势则有所增，并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对世俗政权的依附。这显然是古代埃及居民的民族情感趋于炽盛、王权愈益衰微或削弱所致。第18王朝时期（公元前16～前14世纪），喜克索人被逐，祭司之职破天荒第一次成为世袭。一些神庙的祭司团互通声气，并以权势最盛的底比斯阿蒙神庙祭司团为盟主，底比斯已再度成为王国中兴后的京城。阿蒙的最高祭司，即京城神庙的住持，在政界堪称炙手可热。回溯连年动乱以及数代图特摩斯与哈特舍普苏特女王
〔186〕

 之争期间，底比斯祭司均插手宫廷纠葛，其权势有增无减。

第18王朝诸王武功显赫，虏获源源不绝，其中大部为神庙所得。这是由于诸王希图倚重祭司阶层而与世俗贵族角逐，遂以丰厚的馈赠和捐输多方笼络。诸王大兴土木，营造和扩建神庙，底比斯尤甚。图特摩斯三世对亚细亚屡次用兵，将在南黎巴嫩所下3城赐予底比斯的阿蒙神庙，埃及本土的大量土地亦慨然相赠。阿蒙霍特普三世在位期间，祭司势力大增，王者则惴惴不安。

其子阿蒙霍特普四世继位（公元前1419～前1402年秉政），毅然采取果敢的、前所未有的手段，以期摆脱祭司的制驭，摧毁祭司的权势。他始而企图仰赖赫利奥波利斯的祭司，与大神阿蒙的祭司抗衡，但未能如愿。于是，转而采取断然措施：废止全国一切神之崇拜，降诏封闭一切神庙，并另立新神，即日盘神阿通。他自命为这一新立之独一神的最高祭司，并特地易名为“埃赫纳通”（意即“阿通所中意者”）
〔187〕

 。他毅然决然废弃京城底比斯，迁至一新城，称为“阿赫塔通”（意即“阿通光辉普照之境”）。埃赫纳通厉行仰赖社会中层的方针，这一阶层屡受贵族和祭司肆虐之苦。埃赫纳通的所谓宗教改革，显然有其政治背景，而改革本身又几近名副其实的革命。然而，要进行这样一场革命，其基础尚嫌薄弱。原僧侣阶层与名门望族串通一气，并倚仗广大民众（他们在民间仍享有极高威望），对致力于改革的埃赫纳通阳奉阴违，顽强抵制。新推行的集中化官方崇拜，只行之于埃赫纳通在位之时。底比斯的僧侣势力并未土崩瓦解，继而使后继诸王再度处于其左右之下，并重兴旧神之崇拜，对阿通之崇拜遂废。矢志于改奉新神的埃赫纳通，亦为众所鄙弃。这一番较量，僧侣最终获胜，其权势有增无损。

僧侣之势扶摇直上，世俗王权急遽衰微。第19和第20王朝（公元前14世纪至前11世纪中期）诸法老，其势愈弱，不得不仰赖僧侣，以更多的土地和祭物捐赠。拉美西斯三世对祭司捐输愈益丰厚。所谓《哈里斯大纸草卷》
〔188〕

 ，对拉美西斯赋予神庙的厚赠记载甚详。迨至拉美西斯三世在位末年，埃及寺庙拥有耕地近30万公顷，约占全国耕地的15％，仅底比斯诸神庙即拥有耕地239300公顷。寺庙拥有奴隶和农奴103175人（其中81322人为底比斯祭司所有）、牲畜49万头。阿蒙的祭司，每年向奴隶和农奴敛取粮食约31万袋、酒25000坛、牲畜数以百计、各种野味数以十万计、白银近千公斤、黄金52公斤以及其他财物无算。
〔189〕

 除君主的捐赠及其领地的贡赋外，祭司取自善男信女的捐输亦十分可观。寺庙成为国内一支无比雄厚的经济力量，祭司阶层的政治威势随之日增。迨至第20王朝时期，君主已沦为底比斯最高祭司任意摆布的傀儡，况且最高祭司的职位早已成为世袭。公元前1050年前后，底比斯祭司赫里霍尔正式接管最高世俗政权。诚然，由于埃及全境已是分崩离析，赫里霍尔威权所及，实则仅限于底比斯王国境内，下埃及则是诸侯纷立。底比斯僧侣专权的局面时断时续，绵延近4百年之久；迨至亚述人入侵埃及（公元前671年），始告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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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埃及之斯芬克斯——法老王权之象征

祭司的祭仪性职司繁冗异常，后期尤甚。祭司须举行种种宗教仪式以及献祭之礼。底比斯寺庙每年所行的宗教仪礼竟达60次之多。

除奉神事宜外，繁复的丧葬仪礼，诸如制作木乃伊、殡葬仪式、冥事法术以及种种纷杂冗长的符咒和奇异的书文之处置、陵墓和坟茔的经管、追荐仪式的举办等等，无一不操于祭司之手。凡此种种，亦为祭司赖以加强其对民众之统摄的重要手段。

祭司在思想领域居于凌驾一切的地位，对古代埃及精神生活诸范畴亦有极大影响，艺术受宗教的濡染极深。因循守旧之风盛极一时，绘画、雕塑、建筑等领域的自由创作遭到禁锢，——其原因正在于此。艺术家，特别是隶属于寺庙者，始终受制于既定的典章律例之羁绊。就文字而论，祭司的影响同样不容忽视。纯属宗教、神话和神学的典籍之浩繁，即可资佐证。至于祭司之与见诸古代埃及的科学萌芽，则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古希腊旅行家，诸如希罗多德等，对祭司学识的估计未免失之于言过其实，竟断言存在什么所谓“秘学”。此说迄今犹不乏赞同者，实则并无据可寻。古代埃及祭司虽与学识的某些领域，诸如医学等，确有关联，但又使种种法术观念和法术充斥其中，因而危及医学的发展。在天文学领域，祭司们确有渊博的学识。至于数学及其各个领域，他们似乎并不熟谙，至少在古典时期是如此。人们通常认为：古代埃及祭司拥有高超的深奥智识。这种陈陈相因之说，显然应予以摈弃，而代之以较为明智之见，即将祭司视为阻遏古代埃及科学、艺术发展的反动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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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埃及寺庙浮雕（公元前2千年代）：托特、伊西丝、托勒密十三世、索赫梅特、霍鲁斯（自左至右）

古代埃及宗教中的演变

古代埃及宗教以极端因循守旧著称。然而，历史条件既已变迁，古代埃及宗教则非依然如故。首先，古代埃及宗教总的发展趋势在于：种种地域性崇拜渐趋复合，并演化为全国和全民的崇拜，全埃及神祇和名副其实的祭司阶层亦相伴而生。然而，与此同时，囿于一地的地域性崇拜以及地域性神祇、圣地、习俗和信仰却始终留存。再则，伴随社会矛盾的加剧，宗教之阶级的和压迫的作用有增无损，祭司的权势益盛，俨然成为壁垒森严的阶层，实则成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三则，旨在消除古代埃及宗教的民族闭塞状态之倾向，虽则微弱，却已露端倪。这是古代埃及与其他地区的政治交往和文化联系日益扩展所致。

实际上，早在中王国时期，由于埃及的对外扩张以及与邻族的交往，古代埃及神殿已有外籍神相继纳入。努比亚人所奉之神代顿和贝斯、利比亚人所奉之神奈特，即属之。迨至第18王朝时期，由于屡次大事征略，亚洲诸闪米特部族之神，诸如巴力、阿斯塔尔特等，亦见纳于古代埃及。塞伊斯王朝（即第26王朝）推行所谓民族复兴政策，异域崇拜备受贬抑，当权者力图重振纯埃及神之崇拜。然而，神祇以及崇拜之国家间的融合，并未因而长期停滞不前。外籍神纳入古代埃及之时，古埃及神之崇拜亦传至异域。腓尼基、叙利亚，乃至希腊，崇拜阿蒙、奥西里斯、伊西丝等神之风均有传布。

这一现象势必导致宗教之浑融，迨至希腊化和古罗马时期，则愈益彰明较著。这是地中海沿岸诸奴隶制社会和闭关锁国地区开始陷入危机之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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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埃及女神伊西丝与其子霍鲁斯（古代雕塑像）

自由思想

回溯往昔之埃及，宗教意识虽风靡全国，自由思想（亦即对教说的批判）之闪光，亦时有显露。自由思想是社会矛盾增长的反映，是对剥削制度的一种半不自觉的抗争。这种抗争并见诸特权社会的部分成员。中王国时期有一典籍，即《竖琴手之歌》，自由思想充溢于其字里行间。作者直言不讳地道出了他对亡者或其灵体之续存于冥世的疑惑。“一批躯体奄然而逝，去至异域，另一批躯体代之而现。……建屋者无立锥之地。他们的境遇究竟如何？……心胸须豁达，以期将这一切遗忘。……心情须畅快，以免黯然神伤；行己之所欲，尽己之所愿。……那位心房停止跳动者［奥西里斯］已无法聆听申诉，泪水不能使人死而复生。……”
〔190〕



同时期的另一典籍《一个绝望者与自身灵体的晤谈》，则不同于前者。前一典籍中，自由思索是如此镇定自若；后一典籍中，则是悲观绝望溢于言表。尽管如此，对所谓冥福的疑惑仍时有表露，而冥福正是宗教所许诺于世人者。
〔191〕



诸如此类疑惑之情，同样见诸统治阶级的一些阶层。至于平民、奴隶和农民，他们对社会压迫的抗争，时而与对宗教的敌视错综交织。著名的《莱顿纸草卷》
〔192〕

 即可资佐证。这部古老典籍，对一次声势浩大的社会动荡
〔193〕

 有所记述。据推考，这一事件约发生于公元前18世纪。揭竿而起的民众义愤填膺，对祭坛亦不轻恕。这一典籍的作者（即贤哲伊浦味）抱怨道：“金字塔中的一切，如今已荡然无存。陵墓的主人弃于山丘。”不言而喻，动乱的岁月，神庙门庭冷落，献祭与捐输俱已断绝。作者呼吁重振崇拜，恢复奠酒、献祭、祈祝之礼。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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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罗河之神（雕塑，现藏罗马梵蒂冈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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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梅特尼希碑”（德文Mettenichstele），为修建亚历山大城一教堂的蓄水设施时出土；后赠予梅特尼希（梅特涅）亲王，故称。碑文中曾提及奈克托内博一世（约公元前380/378～前362/360年在位）。该碑的正面和背面镌刻近300神祇造像。其正面：顶部中央为四羊首之神赫努姆，似置身于天界，两侧各有4曙光之灵；右侧为朝阳的象征，左侧为智慧之神托特。其下数列为古埃及之众神。最下层中央为霍鲁斯，上方为太阳神拉之两目，右外侧为托特，左外侧为女神伊西丝，左、右内侧分别为奈赫贝特和瓦杰特（即南、北两埃及之守护女神）。碑之两侧和背面为众多神祇之造像。碑上并镌刻有咒语；据说，众神可借以战胜黑暗和邪恶之力。碑上的众多神灵造像，既有全埃及诸大神以及天界之神和星辰之神，又有地界之神、冥世之神以及与时光和季节相关联之神。其形象大多为半人半动物，或为动物形，或为人形带有动物性表征和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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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前亚
〔195〕

 古代诸民族的宗教

1．美索不达米亚古代诸民族的宗教

美索不达米亚古代诸民族所处的历史发展条件，与古代埃及所处极为相似；两者的历史沿革在很大程度上相并而行。正因为如此，古代埃及与古代两河流域之间直接的历史渊源虽微乎其微（至少早期是如此），该两地区之种种形态的宗教却具有颇多共同之处；诚然，两者又不乏本质的差异。

可供对古代两河流域宗教进行探考的文物资料，主要为古代巴比伦和亚述的聚落和宫廷遗址之发掘中所获大量泥版文书，以及同时发现的极为丰富的考古文物，诸如神祇和精灵的造像等等。

苏美尔时期；远古的公社崇拜

所谓两河流域的高度文明，奠基于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的水利灌溉和治理之上。其最古远的文物典籍，溯源于公元前4千年代。这一文明属苏美尔人
〔196〕

 。他们是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最古老的前闪米特居民，其种族归属迄今尚待探考。远古的苏美尔人的公社，乃是规模不大、自成一体的聚落，四周农田星罗棋布，是为始初的地域性组合。每一组合均奉行各自的公社崇拜。举凡公社（始而似为氏族一部落公社），无不奉有各自的地域守护神。地域守护神被尊为该地区的主宰；公社之尊长“帕特西”（恩西），则是其祀奉者。“帕特西”又是公社的首领和祭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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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神巴力（古代西亚浮雕）

远古时期，约当公元前3千年代前，苏美尔人各个公社的崇拜似各行其是。此乃公社本身各行其是状态的反映。回溯尤为古远的时期，诸如此类公社似由规模不大的氏族群体或地域群体结集而成。依据某些实例加以推考，公社（或部落）守护神形象之由来，便可一目了然。譬如，古代的拉伽什城邦敬奉宁吉尔苏为其守护神。所谓“宁吉尔苏”，意即“吉尔苏的主宰”。吉尔苏为拉伽什地区一个不大的聚落。拉伽什地区的另一聚落，则敬奉女神芭乌为守护神。嗣后，该两聚落合并，女神芭乌遂被视为宁吉尔苏之配偶。

统一国家之建立与全国神

早在苏美尔时期（约公元前4千年代～前3千年代），基于有关守护神的种种地域性意象之浑融与复合，全民神形象应运而生。其中最著者为至尊的三联神：安努、埃阿和恩利尔。上述三大神形象，其由来尚待探考；总之，三者的形象均极繁复。安努源出于苏美尔语之“安”（意即“天”）；看来，始而似乎无非是天宇之化身。至于恩利尔其名之词源，堪称众说纷纭。据揣测，可能溯源于苏美尔语之“利尔”（意即“风”、“气息”、“阴影”、“精气”）。在古代典籍中，恩利尔又称为“洪水之主”、“风之山”、“国之君”等等。此神之缘起，颇有可能同风不无关联：风自山中袭来，继而阴云蔽天，往往酿成洪水泛滥。对埃阿的敬拜，尤盛行于滨海地区诸公社。此神显然被奉为渔民的佑护者，其形象为半人半鱼。埃阿又被视为文化英雄。据神话之说，他是人类的佑护者，使之免遭他神侵害。迨至国家臻于政治统一时期，上述三大神被奉为至尊之全民神，又分别冠以尊称：安努称为“至高至远之神”，恩利尔称为“雄武威严之神”，埃阿称为“聪慧圣明之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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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苏美尔—阿卡得神话中的雷神、暴风雨神、风神阿达德与丰饶和性爱女神伊什塔尔

[image: alt]


太阳神与生命树（公元前2100年）

至于上述3神与地域神之亲缘，众祭司则极尽杜撰之能事。宁吉尔苏被视为恩利尔之子；女神英尼娜（哈拉布之守护神）被视为辛之女，继而又被视为安努之妻，如此等等。由此可见，早在苏美尔时期，阿卡得人
〔197〕

 和阿摩利人
〔198〕

 （均属闪米特人）入侵前，往昔诸公社守护神之神统即渐趋形成。自然力化身和文化英雄（文化开拓者）两者的特质浑然融合于其中。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尤为古远的时期，这一地区诸神形象便大多与人同形同性。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景况与古代埃及大相径庭。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几不知动物形之神。惟有埃阿（后称“恩基”），其形象为半人半鱼。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亦几不知动物崇拜，这是又一不同于古代埃及之处。一般说来，图腾崇拜的痕迹亦属罕见。诚然，动物中不乏被奉为神圣者，诸如牛、蛇等。所谓“圣牛”，往往被视为牛躯人首。而古代埃及的景况则迥然不同，神祇形象通常为人体，而赋之以动物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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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阿卡得神话中公正之神、太阳神沙玛什与男月神辛

闪米特时期；巴比伦之擢升；马尔都克

至于原初的苏美尔诸神形象，欲杜绝继之而来的、闪米特人
〔199〕

 所加之的种种增益，确也难乎其难。回溯闪米特时期（始于公元前3千年代中期），古苏美尔诸神大多以原名传布于世。然而，一系列冠以闪米特之名的新神形象相继萌现。昔日之苏美尔神，往往被赋予诸如此类闪米特之名，有些则长期兼用两名或数名。例如，女神英尼娜被称为“伊什塔尔”（阿卡得人称之为“埃什塔尔”，亚述人称之为“伊斯塔尔”，西支闪米特人称之为“阿什塔尔特”、“阿斯塔尔特”）；拉尔萨地方一与太阳相联属之神乌图，被称为“沙玛什”，意即“太阳”（犹太人称之为“舍梅什”，阿拉伯人称之为“沙姆斯”，阿摩利人和亚述人
〔200〕

 称之为“萨姆苏”、“萨玛斯”）。闪米特人某些民族（腓尼基人
〔201〕

 、南部阿拉伯人），则信该太阳神为女身。宁吉尔苏改称“尼努尔塔”（曾称为“尼尼卜”）。就其起源而论，闪米特神殿上述诸神以及其他神，依然是公社的守护神。例如，南纳尔（即古老之神辛），为乌尔城邦的守护神；尼努尔塔（即尼尼卜，亦即往昔的宁吉尔苏），为拉伽什城邦的守护神；纳布为波尔西帕城邦的守护神；奈尔伽尔（地下的死亡之神），始而为库图城邦的地方守护神。
〔202〕



伴随巴比伦城之擢升（始于公元前2千年代初期），巴比伦的守护神马尔都克亦凌驾于众神之上，成为神殿之首。巴比伦神庙的祭司，则编织了种种有关马尔都克统摄群神的神话。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执著于炮制某种类似一神论之说，似乎只存在独一神马尔都克，余神无非是其不同的化身罢了。尼努尔塔被视为勇武之马尔都克，奈尔伽尔被视为征战之马尔都克，恩利尔被视为威权之马尔都克，如此等等。上述一神信仰之趋向，乃是政权集中化的反映。恰在这一时期，巴比伦诸王略定两河流域，成为古代前亚声威赫赫的霸主。然而，推行一神信仰之举并未如愿以偿，似为把持地域崇拜之祭司极力抵制所致，——昔日诸神为人们敬奉如故。

君王之神化

古代两河流域的景况与其他古代东方国家毫无二致，所谓“王者”亦即是宗教礼拜的对象。苏美尔人的“帕特西”
〔203〕

 ，均同时又是事神之祭司。自古代两河流域形成统一的国家以来，萨尔贡以及嗣后历代诸王，无不觊觎与天神的所谓亲缘；他们被视为神之骄子、传谕者、奉神命安邦治国者。见诸浮雕的诸王形象，往往恭立于神前，或佩有神标。那拉姆－辛碑柱上的君王形象，头有角饰，宛如神一般。镌刻有《汉穆拉比法典》
〔204〕

 的石柱，并雕刻有国王躬立于太阳神沙玛什面前领受法典情景。

巴比伦以及其他地区的祭司，对君王崇拜予以赞助。其原因在于：君王崇拜对其本身特权地位之稳固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并未步古代埃及祭司的后尘，对国君从不分庭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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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神沙玛什将法典赋予国王汉穆拉比（约公元前1700年）

民间农事崇拜；死而复生之神

与对国度之守护神以及国君的官方崇拜相并而存者，尚有其他类型的崇拜。它们无疑溯源于远古，而且纯属民间范畴。施之于司植物和丰饶之神的农事崇拜，其风尤盛。所奉诸神中有一丰产女神，称为“伊什塔尔”；苏美尔一城邦的女守护神，亦用此称；继而，两者似相浑融。与其他丰饶女神毫无二致，伊什塔尔同样带有冶艳女神的特质。例如，据有关吉尔伽美什的古老叙事诗
〔205〕

 所述，吉尔伽美什曾对伊什塔尔严加申斥，责其放纵恣肆，对情人惨毒已极。杜穆济（又称“塔穆兹”，此名传布尤广），为伊什塔尔的情人，并被视为植物的化身。关于杜穆济遇难、堕入冥府以及复归阳间，曾有神话流传，现仅余残篇传世。相传，杜穆济为水神阿普苏之子，全称为“杜穆－济－阿普苏”，意即“阿普苏的亲子”。另有一种哭祷已亡杜穆济之俗见之于世。据说，哭祷者均为妇女。伊什塔尔悼念已故情人杜穆济的一首哀歌流传至今，歌曰：“命运之主无法再生，命运之主无法再生。……我的夫君无法再生。……地下宝藏之主无法再生。……呵护田地幼芽者无法再生；地力之主啊，无法再生。……”
〔206〕

 如此等等。暑夏季节（6至7月），为祭祷杜穆济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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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饶女神（约公元前14世纪）

由此可见，杜穆济确系农事之神。此神之死而复生，无非是一年一度春种秋熟的体现（类似有关奥西里斯和伊西丝的古埃及祭仪神话）。

饶有意味的是：巴比伦祭司竟执著于将对死而复生之神杜穆济的崇拜移植于他们所敬奉之马尔都克。据一古籍所述，死于地府之门者正是马尔都克（贝尔），他的妻子（一女神）又使其复生。

闪米特人将杜穆济－塔穆兹称为“主宰”，亦即阿多尼（希腊语和拉丁语作“阿多尼斯”）。继而，对此神的崇拜，风靡于整个前亚。有一则神话遐迩闻名，讲的是阿多尼斯出猎、遭野猪伤害致死。据说，犹太的先知以西结，在耶路撒冷目睹妇女为塔穆济而哭泣（见《旧约全书·以西结书》，8：14）。据信，这是指巴比伦妇女而言。而繁茂勃发的“阿多尼斯园圃”，若干年后依然见诸古代东方诸国。对此习俗，詹·弗雷泽有所探考
〔207〕

 。

祭司阶层与崇拜体制

早在远古时期，伴随公社的联并与始初国家的建立，自成一体的祭司阶层逐渐形成。所谓“祭司”，即是寺庙的事奉人员。而寺庙又握有大量资财，祭司遂成为权势显赫的社会力量。祭司通常出于名门望族，其称号世代相传。举凡拟充任祭司者，均应符合种种典章律例，其一便是不得有生理缺陷（许多宗教，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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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爱、丰饶及尚武之女神伊什塔尔

除男祭司外，尚有女祭司，寺庙并有女事神者。其中颇多同对爱神伊什塔尔之崇拜紧密相关，并往往沦为寺娼（即所谓的“神娼”），献身于淫秽仪俗。此外，亦有阉人充任祭司、事奉伊什塔尔者。他们身着女装，献女性舞以娱神。

有关崇祀的细则，通常均有严格规定。巴比伦寺庙大多为阶梯式塔形建筑（称为“济古拉特”，意即“塔庙”
〔208〕

 ），颇为壮观。这便是犹太人关于建造“巴别塔”之传说的契机。
〔209〕



祭司又是学者。一切知识均为他们所垄断，而知识又为从事水利灌溉所不可或缺。欲对河水季节性泛滥加以测定，则须对天象进行缜密观察。因此，巴比伦的天文学很早即已臻于繁盛，较之古代埃及毫不逊色。所谓天象观测，由祭司在塔庙顶层行之。

学识之用于天文，对星辰的缜密观测之不可或缺，而天象观测又操于祭司之手——凡此种种，对美索不达米亚古代诸民族的宗教和神话有着极其重大的影响。所谓神祇之星辰化，肇始颇早。于是，男女众神、地域守护神，则与星辰相联属。当然，星辰的属性（即天体现象化身的成分）之融合于神祇形象并成为其组成部分，已见诸始初时期，即天文知识尚未臻于隆盛之前。无怪乎巴比伦楔形文字中“神”的概念由一表示“星辰”的意符表达。这种符号，作为一“限定语”，与男女众神之名相联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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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述时期圆柱形印章：塔庙或巴别塔及祭祀者（约公元前1200年）

伴随天文知识的日积月累，往昔互不相关的神祇形象又逐渐形成统一的神殿，众祭司则将若干星辰以及其他诸般天体现象与神祇相联属，而且井然有序。这便是神祇星辰化之由来。拉尔萨所信之神乌图，似乎素与太阳有关，称为“沙玛什”（意即“太阳”），为全国所敬奉；乌尔所信之神辛，被视为月神。其他大神则与一些行星相提并论：纳布——水星，伊什塔尔——金星，奈尔伽尔——火星，马尔都克——木星，尼努尔塔——土星。

这种以星辰，特别是以行星的称谓加之于神之风，正是肇始于巴比伦，继而传与希腊人，再传与罗马人。某些古罗马（拉丁）神，迄今犹冠以行星之名。一年之诸月，亦与神祇相联属。
〔210〕



见诸巴比伦宗教的星辰化之风，对历法以及十二记时制
〔211〕

 的创立颇有影响。这一所谓记时制，后又为欧洲人所沿用。巴比伦祭司并赋予时间和空间的划分以神圣意义。于是，一系列神圣数字，诸如3、7、12、60（5×12）等等，便为世人所崇奉。诸如此类神圣数字，亦为欧洲和其他地区的民族所承袭。

神话

早在远古时期，巴比伦即有宇宙起源神话流传。有一则神话饶有意味，见诸迄今依然完好的一组泥版文书（共7块）
〔212〕

 。这一神话以开宗明义之两词语为题，即“埃努玛·埃利什”（意即“当上方”）。它描述了混沌初开的情状、众神的景况及其整顿乾坤的业绩。





当上方的天宇尚无以相称，

当下方的大地（？）尚无以相称，

惟有始初有之的阿普苏，即他们的父亲，

（尚有）母亲提亚玛特，一切所从出者，

他们之水浑然难分。

没有陆地，不见沼泽，

众神尚无一出世，

…………

霎时间，有神见之于世，

拉赫穆与拉哈穆赫然而现……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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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都克殛杀始初精魔提亚玛特（现藏伦敦不列颠博物馆）

据这一神话典籍所述，阿普苏为洪荒太初之混沌，似为所谓地下幽渊与地下之水的男性化身。提亚玛特则是同一幽渊或原初瀛水、淡水的女性化身。其形象为一魔怪，四足、双翼。穆穆是与两者相关联的精灵。拉赫穆与拉哈穆似为见诸神话之最古老的神侣。神话继而描述了出世诸神与混沌之力的鏖战。下述情节颇引人注目。相传，提亚玛特大兴其妖孽之师，欲与诸神决战，并欲使已具规模的宇宙秩序复旧如初。诸神惊恐万状，不敢迎敌。惟有马尔都克挺身而出，护卫诸神，而诸神则须拥戴他为王。历经殊死搏斗，马尔都克果然战胜并殛杀魔怪提亚玛特，继而裂其尸，以造天地。嗣后，马尔都克遂居群神之首。这则神话无疑出于巴比伦祭司之杜撰，意在论证其所奉之神马尔都克理应统摄巴比伦诸藩属所奉之神。

据另一些神话典籍所述，混沌初开，始初第一人经造化而现（出自埃阿之手），后来不料失去长生不死的机缘。这便是死之由来（相传，埃阿欲使阿达帕获得永生；而后者因自身之误，竟失之交臂）。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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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神之王马尔都克

在举世闻名的咏吉尔伽美什的叙事诗中，亦不乏令人瞩目的神话主题。这部典籍堪称传世叙事诗中最古老者。我们不拟涉及该叙事诗的全部内容，只援引下列情节。在地之极隅、“死水”之彼岸，主人公吉尔伽美什同其祖先乌特纳皮什提姆（乌特纳皮什提）相遇。乌特纳皮什提姆告知吉尔伽美什：众神曾降特大洪水，尘世尽遭淹没；惟有他，乌特纳皮什提姆，遵从埃阿之所示而预作准备，赶造救生之舟，使全家老小以及牲畜等幸免于难。这一神话的主题，乃至某些细节，同见诸《圣经》中关于洪水灭世的叙述颇为相似。后者显然为犹太人袭自巴比伦人。
〔215〕



妖魔说与符咒

综观两河流域古代诸民族的宗教，与有关天神以及文化英雄的种种观念相并而存者，尚有极为古老的宗教信仰。诸如此类信仰影响颇大，主要在于笃信所谓卑微精灵。据说，其为数之多，不可胜计，诸如：地、气、水之精灵（称为“阿努纳基”和“伊吉吉”），众多危及人类之疾病和灾厄的化身。祭司们又编造了无数咒语，据信可借以降妖禳厄。又说，精魔中最恶者莫过于“深渊七妖”，一切疾病均为七妖所降。念诵用以禳除的咒语者，则遍呼诸妖之名和历数其危害之所及：阿沙库致厄于头部，纳姆塔鲁致厄于咽喉，凶煞乌图库专害颈部，阿卢则害人之胸，如此等等。下列旨在降除“深渊七妖”的咒语饶有意味：





七妖啊，七妖，

深渊之七妖……

生于深不可测的地下，

不分男和女……

不娶妻室，也不生儿育女，

七妖本是狂暴的旋风，

从不知恻隐和怜悯，

从不为祈祷和求告所动……

七妖宛如山中之马，

同埃阿势不两立。

众神中无可与之匹敌者，

常在旅途中作祟，使行人遭难。

凶恶的七妖，凶恶的七妖……

七妖啊，七妖，

七妖啊，七妖……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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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妖与女魔拉玛什图（古巴比伦符物）

为了降除七妖，除诉诸名目繁多的咒语外，并仰赖五花八门的镇物（即“符物”）。例如，有将自身之像用作驱妖之物者——人们将其像特意绘制得狰狞可怖，深信魔怪见之则悚然远避。

法术与占卜

纯属法术的仪式，名目繁多。流传至今的有关记述以及咒语，数量颇为可观
〔217〕

 。其中以祛病、禳灾、致厄、征战等法术为最著。犹如人们所习见，祛病法术亦与民间医术相浑融。综观迄今犹存于世的“单方”，法术与民间医术两者很难加以区分，有些则法术色彩尤为彰明较著。试以祛除眼疾的法术“单方”为例。其上称：“黑毛、白毛捻成线；黑毛线、白毛线，各打7个结；念诵咒语；黑毛线结系在病眼上，白毛线结系在好眼上……”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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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亚述时期的符物图案：狮首女魔拉玛什图（约公元前1千年代）

下面是征战法术仪式的记述片段：“敌寇来犯，扰我国君，侵我疆土。……国君应行于队右”。（献祭时）“以油脂制作敌寇之像，复以‘乌林努’（？）使众像之面转向后方（以预示败逃）”
〔219〕

 。事后，敌像即焚烧或以他法毁之——通常由法师或焚烧，或置于水中，或予以掩埋，或禁锢于某处。而这已非征战法术，确属致厄（“厌蛊”）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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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吉尔伽美什，两侧为半神人物

巴比伦的占相术（占卜）体系，繁盛已极。祭司中有专事占卜者（即“巴鲁”）。求问休咎者，不仅有平民，国君王侯亦在其列。“巴鲁”为人解梦，并从事占卜。

占卜所依据，无非是牲畜之动态、禽鸟之飞翔、水面浮油之情状，如此等等。而见诸巴比伦的最惯用之法，则是视献祭牺牲之内脏，特别是视其肝脏而卜。凭肝而卜，即所谓的“肝卜”，堪称精绝已极：肝的每一部位，均赋以固定之称谓，并绘有种种图形；以泥土制作人之肝脏模型，上面标有占卜符记。嗣后，此术为古罗马人所承袭，其中介似为赫梯人和伊特鲁里亚人。

冥世境遇观念

见诸巴比伦宗教之关于冥世境遇的观念，颇为朦胧。据风靡一时之说，亡者之灵堕入冥府，度悲戚愁苦的岁月，永无终期。冥世果报的观念，尚未见诸巴比伦宗教。巴比伦宗教与古代埃及宗教大相径庭，甚至不知亡灵在冥世境遇殊异之观念。美索不达米亚古代诸民族的宗教注重今世。至于所谓彼世的境遇，它从未许人以褒赏，亦未给人以慰藉。这一现象颇值得关注。即使古代埃及宗教，也只是在晚期，始稍许给人以某种慰藉和些微憧憬，使其对身后善报以及福乐有所希冀。通观诸阶级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其景况犹如前阶级社会，所谓冥世善报之慰藉，通常依然未见端倪。嗣后，伴随阶级矛盾极度激化，诸如此类慰藉始有迹可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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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亚述王宫浮雕：以鸟为形的守护精灵（约公元前870年）

亚述时期

通观亚述帝国时期（约公元前8至前7世纪），美索不达米亚宗教体系之变异微乎其微。无论是就经济制度而言，抑或在文化领域，亚述人几无任何增益。他们无非是承袭被征服者巴比伦人的高度文化、文字乃至宗教罢了。在亚述人统治期间，居首要地位者仍然是昔日的苏美尔—巴比伦诸神。势力浩大的祭司阶层，其地位依然如故。异族的征服者们，即亚述人，则向他们汲取智慧和学识，承袭宗教典籍、神话和咒语。苏美尔—巴比伦的宗教—神话典籍，大多正是借助于亚述人之编纂始得以传世。诸如此类典籍，均收藏于著名的亚述巴尼拔图书馆
〔220〕

 。然而，亚述人的部落神和民族神，却相继纳入旧有神殿。亚述人的部落神亚述尔（亚苏尔）——典型的尚武神，成为国家的正式守护神。而原有诸神的崇拜，并未因此稍有所损。由于亚述祭司从未拥有巴比伦祭司之权势，亚述尔崇拜之风并未广布于世。据信，国君是亚述尔的主要事奉者，似享有该神特殊的恩荫。对亚述尔的崇拜，纯属国家崇拜。崇拜雷神拉曼（即阿达德）之风，亦盛行于亚述人地区。

饶有意味的是：亚述人力图将与其尚武精神相契合的种种特质加之于巴比伦诸神。温柔、娴雅的伊什塔尔，本为丰饶和爱情女神，居然一变而为暴戾、好战之神。

伴随亚述人之统治的土崩瓦解，亚述人所奉之守护神，首先是亚述尔，亦湮没无闻。通观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宗教，所谓亚述的积淀并无遗迹可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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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雨神哈达德（约公元前780年）

巴比伦宗教的遗产

巴比伦宗教之所以如此根深蒂固、经久不衰，颇有可能是由于巴比伦祭司拥有渊博的学识。其学识之精深，在天文、历法、度量衡等领域尤甚。伴随诸如此类学识之传播，巴比伦的宗教—神话体系流布于异域。犹太人、新柏拉图主义者、早期基督徒的宗教观念，亦受其影响。迨至古希腊—罗马时期和中世纪早期，巴比伦祭司被尊为某种前所未有的深邃之智识的赋有者。巴比伦的妖魔说贻害无穷。欧洲中世纪风靡一时之荒诞无稽的邪魔说，其主要滥觞即在于此。凭借此说，宗教裁判者曾对所谓“邪魔”施之以惨绝人寰的迫害。

哲学质疑与自由思想的萌芽

通观苏美尔—巴比伦的社会景况，宗教的思想意识虽居于君临一切的地位，阶级矛盾的尖锐化仍然导致有识之士中自由思想以及未来对宗教之批判和否弃之胚芽的萌发。综观丰富的巴比伦典籍，对宗教传统之批判的闪光依稀可辨。试以《一个无辜被难者》这一颇富哲理的典籍为例。作者对其所见之不公断然质疑。使其困惑莫解的是：人们并无任何过失，而神却滥施惩罚，诸般宗教仪礼均无济于事。
〔221〕

 再以《主人同奴隶的对话》这一悲观情调异常浓重之作为例，绝望之情溢于其字里行间。据作者看来，世人的一切憧憬，诸如天助神佑、益寿延年、冥世善报等等，均属痴心妄想。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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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柱形印章图案：太阳神沙玛什在两山之间升起（现藏伦敦不列颠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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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柱形印章图案：古代诸神（公元前1800～前1700年，现藏巴黎卢浮宫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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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柱形印章图案：乐师向地狱之神礼敬（公元前14世纪，现藏安卡拉博物馆）

2．小亚细亚、古叙利亚以及腓尼基诸民族的宗教

赫梯人
〔223〕

 的宗教

很久以前，小亚细亚即有许多部落定居，其所操为与属雅弗语
〔224〕

 的诸高加索语素有亲缘的语言。这些部落即是胡里特人
〔225〕

 、哈梯人
〔226〕

 等。他们处于两河流域古代诸民族之文化的长期影响下。公元前2千年代初期，第一批印欧语部落进入小亚细亚地区，这便是内斯人
〔227〕

 以及卢维人
〔228〕

 等。迨至这一时期，有史以来最初两个强盛的小亚细亚国家相继建立，亦即米坦尼
〔229〕

 （其民为胡里特人）、赫梯（其民主要为印欧－内斯人）。其居民语言虽十分驳杂。该时期的整个小亚细亚文化，有时仍称为“赫梯文化”（就广义而言）。这一文化的历史沿革可分为3个时期：原始赫梯
〔230〕

 时期（亦即前印欧时期，约公元前18世纪以前）、赫梯时期（即印欧时期，与赫梯王国时期大致相契合，约公元前17至前13世纪）以及新赫梯时期（始于赫梯王国的覆亡
〔231〕

 ）。由于文献资料匮乏，已无法对诸时期的宗教分别加以释析。

回溯始初阶段，在赫梯诸部落宗教中居主导地位者，似为对地域性守护神（部落神、公社神、城邦神）的崇拜。即使迨至较晚期，赫梯国王与拉美西斯二世缔结的和约中，“赫梯国度一千男神与一千女神”等语句依然历历在目。其中某些神，更是备受尊崇。早在原始赫梯时期，女太阳神阿琳娜即为人们所信奉。统一国家建立后，对一国之主神——雷神提舒布（特舒布）及其配偶神赫芭特（与女神阿琳娜相混同）之崇拜，亦随之确立。提舒布的表征为双面斧和双首鹰（前者后来传至克里特岛，附丽于宙斯；后者则经由拜占廷传至许多国家——罗斯亦在其列，并成为其国徽的标志）。另有一些神并享全国性崇拜。赫梯国王被奉若神圣，并履行最高祭司职责。在浮雕中，国王便往往跻于群神之列。

即使古老的民间农事宗教，国家崇拜亦予以兼容并蓄。这种所谓农事宗教，其主旨首先在于对所谓至尊母神——丰饶女神之敬奉。赫梯人赋予此女神之称谓，已无从查考。嗣后见诸小亚细亚之信仰的至尊母神，则称为“玛”、“瑞娅”、“基伯勒”。此女神同样有所谓神侣或配偶（犹如巴比伦和古代埃及之神）。这便是其形象为一少年的丰饶之神，后称为“阿提斯”。上述诸神的崇拜仪式肆狂已极：一则伴以女子献身寺院的淫秽之行，再则伴以自阉的恣肆之举。为了诉诸神话论证如此蛮野之陋俗确属天经地义，竟编造这样一则神话。相传，年轻、貌美的阿提斯，为了摆脱母神的苦苦纠缠，最终阉割自身，并死于松树之下（松树遂被奉为与阿提斯相联属的圣树）。后来，这位倾心于阿提斯的女神，又使他死而复生。为庆贺阿提斯之再生，每逢阳春三月，则举行盛典。这一仪俗后为早期基督教教团所承袭，并演化为耶稣复活节。

关于司植物和丰饶之神泰莱皮努斯的神话，饶有意味。这无非是有关死而复生之神的神话之变异。相传，泰莱皮努斯一度去向不明（虽未亡故），自然界顿时一片寂寥：百草枯萎，田野荒芜，牲畜不再繁衍，妇女亦不生育。……众神纷纷寻访其踪迹。泰莱皮努斯终于失而复归（蜜蜂见他酣睡，遂将他唤醒），天地万物溘然复苏。源出于民间的农事崇拜，已演化为国家崇拜。雅济利－卡雅山崖（位于赫梯古都附近）的巨型浮雕，即可资佐证。其所呈现为至尊母神与其意中人丰饶之神相会的情景，雷神提舒布是为女神之伴随者，国王亦作为观者置身其中。

[image: alt]


赫梯圆柱体图案：雷神与裸体女神等（公元前15世纪，现藏巴黎卢浮宫）

迦勒底人（乌拉尔图人）的宗教

乌拉尔图（又称“纳伊里”、“凡国”、“比埃那”）
〔232〕

 ，濒临凡湖。很久以来，其居民即与两河流域、小亚细亚和外高加索有着密切的文化交流。居民语言（属雅弗语族），同胡里特语相近。公元前9至前7世纪，曾建立国家，并有颇多文化遗物留存于世。繁衍生息于此者，为乌拉尔图人、迦勒底人，后归附于外高加索的卡特维尔人
〔233〕

 （格鲁吉亚人），部分居民归附于外高加索的亚美尼亚人。有关迦勒底人
〔234〕

 之宗教的史料，颇感匮乏。伴随独立王国的建立（公元前9世纪），对民族神的国家崇拜始告确立。天神迦勒底被奉为主神。据推断，其民族之称谓即源出于此（意即“迦勒底之民”）。大神迦勒底的配偶，为女神芭格巴尔图（又称“瓦鲁芭妮”）。赫梯人所奉之雷神特舒布（泰舍布）等，亦为迦勒底人所敬奉。他们首先被奉为王者之神，即君主的佑护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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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赫梯之祭坛

穆萨西尔城
〔235〕

 是国家的宗教中心，迦勒底的主庙即设于此。乌拉尔图历代诸王以该庙为献捷之所，其供献丰盛已极。主庙祭司通常为国王的近亲或近臣。祭神之圣所亦有设于郊野者。

古叙利亚和腓尼基的宗教

就语言和民族起源而论，叙利亚和腓尼基的闪米特居民，同古代两河流域的闪米特人确有渊源。然而，这一地区的景况却迥然而异：庞大的国家闻所未闻，此间多为自成一体的商业城邦。这些城邦大多濒临地中海。诸如乌加里特、毕布勒（一译“毕布鲁斯”）、西顿、推罗等，无不如此。通观上述诸城邦，居于统治地位者为富于进取心的商业奴隶主贵族；他们同外域交往频繁。诸城邦互结仇隙，攻伐频仍；有时则同沦为强邻（赫梯、亚述、古代埃及）之藩属。凡此种种，均反映于腓尼基人和古代叙利亚人的宗教。

每一城邦均奉有各自的地域守护神（男、女神皆有之）。这一地区之神，大多并无专称（或因忌呼其名，而未传世），均以普通名词相称，诸如：“埃尔”——意即“神”；“巴力”——意即“主宰”；“巴拉特”——意即“女主宰”；“阿顿”——意即“主”；“梅莱克”（摩洛赫）——意即“王”。诸神之名间或有成为专称者，并因地域之不同又各有所异：推罗敬奉梅尔卡尔特（意即“城邦之王”）；毕布勒敬奉巴拉特－盖巴尔（意即“盖巴尔之女主宰”；盖巴尔即毕布勒）；贝里特（今“贝鲁特”）敬奉埃什蒙。迦太基（腓尼基属地）所奉之主神，为女神塔妮特和男神巴力－哈蒙。

伴随与邻国的交往，异域的崇拜，乃至神之称谓，相继传入。阿斯塔尔特（阿什塔尔特），亦即巴比伦之伊什塔尔，在此备受敬奉；对阿多尼斯的崇拜，显然来自巴比伦；亚述之神阿达德（拉曼）改称“哈达德”，在古代叙利亚为人们所崇拜。

祭奉仪礼行之于寺庙，靡费已极。仰赖日常捐输，寺庙聚敛了大量财富。寺庙祭司形成势力雄厚的集团；而其影响所及，只限于所在地区。这样一来，他们则无法使本地区所奉之神凌驾于其他城邦所奉神祇之上。其景况同一些中央集权国家（诸如巴比伦、古代埃及等）大相径庭。祭司奉神以惨绝人寰之血祭。每逢至关重要的时刻（诸如开战、出征等），则以活人献祭，而且献祭与神者并非仅限于战俘。事神虔敬的人须献其最珍贵者：父母须献初生婴儿（首胎尤佳），并戕害于神像之前。这一残酷异常的陋俗，不仅见诸同时代著作家的记述，为数众多的考古发现亦可为之佐证（譬如，寺庙圣坛遗址近侧即发现颇多幼儿骸骨）。腓尼基之神摩洛赫，其名便是以人为食的凶神之通称。另说，神名“摩洛赫”来自molk，意即“以儿童献祭”。腓尼基诸城邦祭神仪式之惨虐，为世所罕见。

[image: alt]


亚述王向神膜拜（公元前13世纪，现藏柏林亚洲历史博物馆）

腓尼基人所奉之神，其形象或为人形，或为牛形以及其他兽形，或为圆锥体以及其他形体之岩石。

下列现象饶有意味，鲍·亚·图拉耶夫对其极为关注。腓尼基人虽为海洋民族，而其崇拜却几乎无任何涉及海洋者。腓尼基人所奉之神并非航海和海上贸易的佑护者，而纯属大陆所特有，与畜牧生活之关联尤甚——牛形神即应运而生。图拉耶夫因而得出如下结论：“腓尼基之神以及迦南诸神形象，均源出于沙漠。”
〔236〕

 倘若果真如此，这倒不失为又一佐证，可据以说明：上述诸神的敬奉者——腓尼基地区的闪米特人，确实来自内陆。

1929年以来，大批古籍在古乌加里特地区（腓尼基北部，位于今沙姆拉角附近）陆续为人们发现。
〔237〕

 综观上述古籍，腓尼基宗教又一溯源古远、颇引人注目的层次清晰可见。这便是农事范畴的公社崇拜。其对象为丰饶的赐予者，即所谓“慈惠和美好”之神，诸如沙哈尔、沙勒姆、萨迪德、阿莱恩－埃利温、阿多尼斯等。上述农事—公社崇拜，尼·米·尼科利斯基对其有翔实探考。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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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尔第3王朝时期之塔庙



第18章　古代伊朗的宗教（玛兹达教）

古代伊朗的宗教经历了极为独特的途程，其形态与古代东方其他民族的宗教大相径庭。

古代伊朗的宗教何以相称，学术界迄今众说不一：一为“玛兹达教”，因所奉之主神为阿胡拉·玛兹达；一为“琐罗亚斯德教”，因该教传说中的创立者为先知琐罗亚斯德（查拉图什特拉）；又称“阿维斯陀教”，因其主要圣典为《阿维斯陀》；另有“拜火教”之称，则因该教注重礼拜“圣火”。

古代伊朗的宗教一较晚近支派，称为“密特拉教派”——因敬奉光明之神密特拉，故名。

迄今仍为印度西北部帕西人所信奉的宗教，较之古代伊朗的宗教已有极大变异，有时又称为“帕西教”
〔2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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琐罗亚斯德教的创始者——琐罗亚斯德

《阿维斯陀》

由于文献资料匮乏，对古代伊朗的宗教进行探考并非径情直遂。有关古波斯人的记载，只见诸恰逢其时的希腊希罗多德等著作家一些支离破碎、并不十分可信的记述。较为可信的记载，则见诸阿契美尼德王朝（公元前6～前4世纪）历代诸王的铭文，而诸如此类记载尤为零散。最为完备、最为丰富的资料，包容于古代波斯人的宗教经籍，即其圣典《阿维斯陀》。这是可据以对古代伊朗宗教进行探考的主要典籍。

然而，《阿维斯陀》十分古奥费解。再则，早在公元前7世纪，阿拉伯人攻略波斯。嗣后，波斯人及其境内其他民族几乎全部改信伊斯兰教。旧有宗教的虔奉者则离乡背井，远徙异国，大多栖身于印度西部，后渐聚居于孟买地区。这便是所谓的帕西人。

迨至18世纪，欧洲人始获悉帕西人仍保存有伊朗人的古老经籍。公元1723年起，牛津始藏有获自印度的文本，但无人解读。

法国人昂克蒂尔·迪佩龙，矢志于学术探索，于1754年赴印度寻求帕西人之圣典，并潜心于其解读。历经多年劳苦奔波和呕心沥血，他终于如愿以偿。1771年，昂·迪佩龙在牛津出版了《阿维斯陀》法译本，继而又有德译本问世。至于新发现典籍之真伪、价值以及是否确系古本，学者们长期聚讼纷纭。致力于这一研究的有下列学者：西尔韦斯特·德·萨西、欧仁·比尔努夫（以上为法国人）；弗里德里希·施皮格尔、格尔德纳、雅科布·达姆施泰特、克里斯蒂安·巴托洛梅、弗里茨·沃尔夫等（以上为德国人）；鲍·亚·图拉耶夫，继而又有瓦·瓦·司徒卢威等（以上为俄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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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尊善神阿胡拉·玛兹达（约公元前500年）

据考知，《阿维斯陀》由成于不同年代的诸部分辑成。
〔240〕

 其最古老的部分（亦即经籍）——《伽泰》
〔241〕

 ，收入《阿维斯陀》主集——《耶斯那》（赞歌和祷词集），显然属较古远时期，即成于阿契美尼德王朝之前，以古波斯文（赞德文，即阿维斯陀文
〔242〕

 ）写成。这种文字与《吠陀》所用古印地文极为相近。晚期诸部分以萨珊王朝（公元3～7世纪）所用巴列维文（即中古波斯文）写成，亦即：《温迪达德》（Vendidad，Vendidat）（伊朗祭司仪规典籍）、《耶什特》（Yasht）（赞歌、祷词）、《维斯普拉特》（Visprat）（对“尊长”的祷词）等等。《阿维斯陀》中成典最晚的部分——《班达希申》（Bundahishn），为该教创始人查拉图什特拉的逸事以及关于世界末日的预言等。相传，《阿维斯陀》共21卷，大多散佚。

千百年来，古代伊朗宗教屡经增益，何者形成较为古远，何者属较晚期，已无从探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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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的圆柱形印章图案：王者与蛮族相搏，其上方为阿胡拉·玛兹达（约公元前4世纪）

《阿维斯陀》形成于何地，尚待探考。某些研究者（如达姆施泰特）认为：该典籍形成于古代伊朗西北部的米堤亚
〔243〕

 ，所宣扬者始而为米堤亚人的部落宗教。
〔244〕

 另一些学者的见解则较为可取，认为《阿维斯陀》的发祥地为古代伊朗东北部的大夏
〔245〕

 （今阿富汗和塔吉克斯坦地区）。

无论是有关查拉图什特拉的传说，抑或语言领域的资料，均可为之佐证。见诸《阿维斯陀》这一典籍的地域和城市，无不位于古代伊朗东部。
〔246〕

 不久前，德国伊朗学家赫特尔以及苏联学者瓦·瓦·司徒卢威、瓦·伊·阿巴耶夫提出如下揣测，即始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宗教相并而存：一为阿维斯陀教，传布于古代伊朗东部地区（大夏）；一为麻葛教
〔247〕

 ，传布于古代伊朗西部（米堤亚和波斯）。关于麻葛教，希罗多德以及其他希腊著作家曾有所记述。

希罗多德的记述之所以同《阿维斯陀》所载稍有出入，其原因即在于此。嗣 后，伴随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建立，两教融为一体。
〔248〕

 然而，伊·米·季雅科诺夫对此说持有异议。
〔249〕



基于往昔和新近的研究成果，对古代伊朗人的宗教之历史沿革可作如下表述。

古代伊朗诸部落的远古宗教

古代伊朗诸部落与古代印度诸部落的分离，约当公元前2千年代。在此以前，两部落集群的宗教信仰十分近似，其景况宛如两者的语言。印度吠陀教即可提供有关例证。《阿维斯陀》述及对祖先亡灵的崇拜（祖灵称为“弗拉瓦希”，后称为“费尔维尔”）。犹如古印度人，古伊朗人亦有敬拜牛、犬、雄鸡等神圣动物之风。古伊朗人极重拜火，并崇重所谓圣饮“豪摩”（相当于古印度人所崇重之“苏摩”）。古印度人敬拜阿修罗，即远古诸神；古伊朗人则敬拜阿胡拉。而提婆（即古伊朗之德弗），在印度成为主要崇拜对象，古伊朗人却视之为恶灵。神祇名称间或有偶合者：古伊朗人所奉之太阳神密特拉，相当于印度人所奉之密多罗；恶神安德拉，相当于《吠陀》中的因陀罗；文化英雄伊玛——天地开辟后的第一位牧人和立法者，相当于《吠陀》中的阎摩。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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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波斯人对火之礼拜（公元1600年细密画，现藏伦敦不列颠博物馆）

嗣后，以上述古老的信仰为始基，一种别树一帜的宗教，即玛兹达教（又称“琐罗亚斯德教”），在古伊朗人地区臻于隆盛。

玛兹达教

如上所述，《阿维斯陀》的形成归之于先知查拉图什特拉（希腊语作“琐罗亚斯德”）。此人为传说中人物，其生活年代似约当公元前6世纪。相传，其生恰逢维斯塔斯普在位之时。此名与大流士之父希斯塔斯普之名谐音，而希斯塔斯普并未秉政为王。据另说，查拉图什特拉的生活年代尤为久远。历史上是否确有其人，尚待探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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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波斯人的祭火圣坛（公元3～7世纪）

《阿维斯陀》的主旨，在于确认并遵循有关光明与黑暗两种本原针锋相对的二元论。前者的化身为光明、善之神——众阿胡拉；后者的化身为黑暗、恶之神——众德弗（相当于印度神话中之提婆）。居于众光明神之首者，为阿胡拉·玛兹达（阿契美尼德王朝铭文作“奥拉玛兹达”，希腊文作“奥尔穆兹德”）。与其相争衡者，为居于众黑暗神之首的安格拉·曼纽（希腊人称之为“阿赫里曼”）。然而，后者之名并未见诸最古老的经籍《伽泰》，而“达尔万德”、“达鲁季”（诓惑者）等称谓，却时有发现。“安格拉·曼纽”这一称谓，始见于《维斯普拉特》（即《维斯佩雷德》）第25歌。与阿胡拉·玛兹达同见于其中者，尚有品位仅亚于前者的6光明之神——“阿梅沙·斯朋塔”（意即“神圣的永生者”）
〔251〕

 。其下复有为数众多的光明之灵，即天使——“雅扎塔”（后称为“伊泽德”、“耶兹德”）。诸如此类神灵，或为纯自然现象和元素（天宇、太阳、大气、风、火、水等）的化身，或为德行之体现。与其相争衡者，尚有同等数目的黑暗之灵——德弗，即所谓6大恶灵：安德拉（相当于印度人所奉之因陀罗）、埃什摩（希腊语作“阿斯摩代乌斯”，后传入欧洲，成为魔怪的称谓之一）等等。

两大灵体（神），同被视为旗鼓相当之万有的造化者。然而，光明、洁净、理智以及有益于世人者，皆出于阿胡拉·玛兹达；而邪恶、不洁以及诸般危及世人者，皆出自安格拉·曼纽。光明神造肥土沃壤，黑暗之神造贫瘠荒漠。前者造家禽家畜，后者造猛兽凶禽、毒蛇害虫。洁净的自然元素——土、水，特别是火，系阿胡拉·玛兹达所造；而疾病、死亡、不育，则出自安格拉·曼纽。这一所谓二元论并具有鲜明的伦理色彩：阿胡拉·玛兹达是为真理、智慧、善之神，安格拉·曼纽则是谬妄、窳败、恶之神。

据信，光明与黑暗两本原（二元），亘古争衡不息。世人亦未置身其外。《阿维斯陀》敦促世人皈依诸光明神灵，敬拜阿胡拉·玛兹达，并与众德弗及其所造之一切，与诸般不洁相抗争。如依此而行，则可蒙嘉惠，福运绵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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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为“麻葛”的祭司进行礼拜和献祭（浮雕，公元前4世纪）

在《耶斯那》第3歌中，这一世界观表述得淋漓尽致：“混沌初开，即有二神；两者迥然不同，一善一恶，及于思、言、行。此二神须奉其一；扬善而弃恶。……此二神须皈依其一：虚诳、邪恶之神，抑或真纯、圣洁之神。如信奉前者，势必劫难临头；如信奉后者，礼敬虔诚，阿胡拉·玛兹达则福佑万事亨通。”
〔252〕



试看《耶斯那》第12歌，玛兹达教徒似在倾诉其心声：“我诅咒德弗。我敬奉玛兹达，我皈依查拉图什特拉，誓与众德弗抗争，恪守阿胡拉的训诫，赞颂阿梅沙·斯朋塔，向阿梅沙·斯朋塔祈祷。慈善的阿胡拉·玛兹达拥有财宝无算，我将尽善尽美的一切悉数奉献；公正、显赫、威严之神，（万望赐予）牛羊、天堂、光明。”
〔253〕



二元论及其根源

持守光明与黑暗两本原如此针锋相对的二元论，是为《阿维斯陀》以及整个玛兹达教的主旨。这是种种古代宗教中极为罕见的现象。综观中国、日本、印度三国的宗教，这种二元论无迹可寻；而在古代埃及和两河流域的宗教中，也无非是初露端倪。二元论如此彰明较著，堪称古代伊朗宗教几乎有异于世界一切宗教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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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高善神阿胡拉·玛兹达将王冠赋予阿尔达希尔一世，其马所踏为恶神安格拉·曼纽

这种二元论的根源何在呢？有关这一问题，著述颇多，迄今尚无定论。一说，《阿维斯陀》的二元论，乃是见诸古代伊朗自然界的那种对立的反映。所谓“对立”之两范畴，即是丰美的绿洲与严峻的自然力、洪水、地震、漫天风沙。
〔254〕

 此说不无可取之处；然而，将一切仅仅归结于自然现象之对立，无疑失之于偏颇。须知，诸如此类景况并见诸许多国家，而类似玛兹达教所包蕴的那种二元论，却从未见诸其他任何地区。据另一些学者推断，《阿维斯陀》的二元论以及阿胡拉·玛兹达与安格拉·曼纽两者的对立，其滥觞无非是溯源于见诸孪生兄弟神话范畴之古老的原始二元神话。爱德华·泰勒即持此见。亚·米·佐洛塔辽夫、谢·巴·托尔斯托夫亦赞同此说，并将原始社会的二元外婚体制
〔255〕

 视为所谓二元神话之根源。据说，这种原始神话的某些古远遗存，为玛兹达教二元论体系所吸纳。然而，这一推断未必可据以阐明上述体系之由来。回溯远古印度—伊朗时期（即共同雅利安时期），光明与黑暗之二元论并无迹可寻。可见，它仅植根于古代伊朗土壤，并臻于繁盛。

第3种见解最为可信，甚至堪称无可争议。据持此见解的学者看来，《阿维斯陀》中所蕴涵的二元论，首先是定居的农耕部落同逐水草而居的游牧部落之间的抗争和仇视之反映。这种现象最初无非是那些虽系近缘、而经济制度已截然不同的部落集群之间的争衡：一方为古代伊朗人，已转为定居，并从事农耕；另一方为印度·雅利安人，较长期保持游牧体制。这种争衡并表现为阿胡拉崇奉者（古代伊朗人）与提婆崇奉者（印度人）之较量。嗣后，古代伊朗居民，特别是古代伊朗东部居民，屡遭中亚诸草原部落袭扰，遂奋起顽强抗击。在这一地区，定居的农耕与逐水草而居的游牧两种方式之对立由来已久（两者又相辅相成）；孪生兄弟以及永恒势不两立的阿胡拉·玛兹达与安格拉·曼纽之形象，正是上述对立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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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高善神阿胡拉·玛兹达将王权授予萨珊王朝之王沙普尔二世（另说，为阿尔达希尔二世），左侧为太阳神米赫尔或密特拉（约公元370～380年）

通观《阿维斯陀》，对此不乏极为明晰的表露。据《温迪达德》第1“法尔加德”（章）所述，阿胡拉·玛兹达曾同先知查拉图什特拉晤谈，并历数其所建国度和城市，均属以务农为本的古代伊朗之疆域。
〔256〕

 据第3“法尔加德”所述，或请阿胡拉·玛兹达赐复：“世间何处最美好？”答曰：“阡陌纵横、沃野千里、定居之处。”又问曰：“玛兹达教之精义何在？”阿胡拉·玛兹达答曰：“在于善务农耕；从事播种，无异于治理‘阿沙’（《阿维斯陀》中之‘阿沙’，意即‘光明和正义之王国’），无异于弘扬玛兹达教。”
〔257〕

 第19“法尔加德”中所述，颇值得关注。据说，安格拉·曼纽居北方，即中亚草原，屡屡进行袭扰。

据《维斯普拉特》（《维斯佩雷德》）所述，众德弗栖居于马曾德兰（即今马赞达兰），又是与中亚草原相接壤地区。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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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于卢里斯坦（今洛雷斯坦）的古代银制饰板（公元前1200～前900年）：大神祖尔万促使善灵和恶灵出世

阿契美尼德王朝与萨珊王朝时期的玛兹达教

阿契美尼德王朝建立后，玛兹达教被奉为国教，二元论教义亦臻于完备。据推考，阿契美尼德王朝之兴起（公元前6世纪中叶），伴随着非同凡响的宗教变革。米堤亚时期（公元前612～前550年），宗教祭仪为祭司种姓“麻葛”所垄断。该种姓均出自米堤亚诸部落集群。至于麻葛以及米堤亚人崇奉众阿胡拉，还是崇奉众德弗，抑或两者并奉，并未视为互不相容——迄今尚未确考。公元前550年，古波斯的阿契美尼德王朝吞并米堤亚，米堤亚的麻葛之尊宠尽失，代之而起的则是阿胡拉·玛兹达的祭司，称为“阿特拉万”。恰逢其时，或此前不久，查拉图什特拉似亦矢志于改革。据可信史料记载，麻葛曾领导声势浩大的反阿契美尼德王朝起义（公元前523年）
〔259〕

 。阿契美尼德王朝诸王热中于以“阿胡拉·玛兹达崇奉者”自诩。综观阿契美尼德王朝铭文，阿胡拉·玛兹达均被奉为帝王之佑护神，而起事抗王者则被称为“德弗信奉者”。

1935年发现的薛西斯铭文，对此表述尤为明晰（该铭文为恩·赫茨费尔德公之于世，瓦·伊·阿巴耶夫作了极为精辟的释析）。铭文称：“至尊之神奥拉玛兹达开天辟地，创造世人，令薛西斯登基，统摄众国君，为众王之首。……”（以下历数薛西斯所辖诸邦）“诸邦（王所辖）之中，有一曾敬奉德弗者。尔后，朕秉承奥拉玛兹达之意，捣毁此德弗之窟，晓谕万民‘勿敬德弗’。往日敬德弗之地，如今敬拜奥拉玛兹达与上界之阿尔塔。……朕之所行，皆出于奥拉玛兹达之恩恤。”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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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尼教所信之神灵（古代绘画）

大流士一世在位期间（公元前522～前486年）所建宏大的贝希斯顿记功碑
〔261〕

 ，即以与太阳的象征相联属的阿胡拉·玛兹达拟人像为饰。诸如此类造像，并见诸阿契美尼德王朝其他文物。

总之，可以认为：古雅利安人的部落神提婆（古伊朗人称之为“德弗”）之最终演化为恶神，乃是政治因素所致。对阿胡拉·玛兹达的崇拜，其主旨首先在于以宗教的灵光使王权神圣化。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宗教政策，堪称机变而审慎。其历代诸王从未触动所属闪米特诸国以及其他前亚国家和古代埃及的固有崇拜；而在古代伊朗境内，则强制推行单一的集中化崇拜，即阿胡拉·玛兹达崇拜；对由来已久的提婆（德弗）崇拜，严加取缔。

迨至萨珊王朝时期（公元3至8世纪），这种所谓宗教的集中化变本加厉；玛兹达教业已成为古代伊朗人之名副其实的民族宗教，不啻古代伊朗人的民族旗帜。他们赖以抵御信奉基督教的地中海国家（拜占廷等）之攻略，继而与伊斯兰教哈里发王权相抗衡。正是在这一时期，《阿维斯陀》亦臻于完备。

玛茲达教的仪礼

所谓玛兹达教的仪礼，无非是供奉祭品、持守洁礼、礼拜圣火并使之常燃不熄，如此等等。凡此种种，均操于祭司“阿特拉万”之手；他们集一切宗教祭祀事宜于一身。除所谓阿特拉万外，任何人不得僭越行事。《阿维斯陀》中的典章律例，大多载于《温迪达德》，其主旨首先在于守洁和杜绝诸般不洁。所谓“不洁”，大多与“死亡”有关。

举凡尸骸，均被视为“不洁者”，切忌触及奉为圣洁的自然元素——土、水，而火尤甚。玛兹达教所行之独特的葬式，即导源于此。

为了求得尸骸勿触及土、水和火，玛兹达教徒实行所谓“天葬”，即露厝遗体，任凭猛禽啄食；为此，特地建造一种圆塔式建筑，称为“达赫玛”。“达赫玛”顶层呈凹状，四周有阶台，中央为井穴；塔顶分为3层，以放置尸体（外层置男尸，中层置女尸，内层置童尸）。有专营此事者，将尸体移于其上，均赤身露体，任凭鹰鹫啄尽尸肉，骨殖则投入井穴。据琐罗亚斯德教教义，“达赫玛”为众德弗麇集和嬉戏之所。信者须力戒涉足这一凶域。诸如此类塔式建筑，人们称之为“寂没塔”（音译“达赫玛”）；在当代玛兹达教信徒——帕西人所在地区，迄今犹存。

冥世观念

玛兹达教徒的冥世观念，同丧葬仪规并无关联。阿胡拉·玛兹达崇奉者不同于古埃及人：后者笃信亡者之灵与躯体浑然难分，而前者对遗体则漠然置之。据玛兹达教教义，亡者之灵的境遇系于亡者在世之行。

虔诚敬奉阿胡拉·玛兹达者，恪守诸般典章律例，死后可达光明境域，即阿胡拉·玛兹达之王国——天堂。不敬奉阿胡拉·玛兹达之渎者，违迕戒律或犯有不赦之罪，则堕入地狱，即安格拉·曼纽之王国。世界末日来临之际，罪者之灵以及安格拉·曼纽将最终难免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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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伊朗琐罗亚斯德教徒之“寂没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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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神密特拉的信奉者（头戴面具），中为以牛皮覆盖之案

由此可见，玛兹达教有关冥世境遇的教义，乃是一种所谓善恶报应的道德观念。

玛兹达教的伦理

总之，《阿维斯陀》之二元论宗教的伦理属性，堪称昭然若揭。光明之神阿胡拉·玛兹达几无自然神的属性，被视为善、真、智慧之化身（“玛兹达”一语，即“智慧”之意）。与其相对立之神安格拉·曼纽，则是邪恶、诳妄、诸般罪愆之化身。众从神亦多为德行的化身。六“不朽的圣者”中，沃胡·玛纳是善思的化身，阿沙·瓦希什塔是至圣、纯正和幸福的化身，豪尔瓦塔特是福运和康泰的化身，如此等等。宗教形象的伦理属性之如此彰明较著，是玛兹达教有异于其他古代民族宗教的又一特征。

然而，玛兹达教的伦理说，切不可予以理想化。其伦理观念萌生于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并堪称绝无仅有。据《阿维斯陀》圣典，虔信者的主要善行，莫过于耕作和种植。罪大恶极之行，均与悖逆洁礼有关。

所谓不赦的重罪有三（获罪者之灵将永受沉沦之苦）：一为焚尸，二为以自毙之牲畜为食，三为行淫秽之事。据我们看来，《阿维斯陀》的道德规范实则归结为若干抽象、笼统的准则：虔信、行善、不诓惑、言必信等等。如具上述美德懿行，则可安享冥福。

玛兹达教教说另有一独特之要义：亡灵之境遇如何，亦取决于死者生前对阿胡拉·玛兹达、众善灵以及玛兹达教的信条虔诚与否。这样一来，世人之虔诚和宗教信仰，被视为其亡灵祸福之所系。综观种种古代宗教，诸如此类现象同样闻所未闻。

然而，就此而论，玛兹达教与所谓世界性宗教却十分近似。就世界性宗教而言，其信徒的教籍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取决于其信仰。

总之，玛兹达教与古代世界的其他宗教迥然不同，它已臻于宗教发展的整个历程之较高阶段。玛兹达教形成于古代伊朗数王朝赖以创建及其所经历的具体条件下，复加之以阶级矛盾重重以及亚细亚君主制濒临危机。统治阶级以及附属于它的祭司阶层，深感亟须窒息被压迫民众的反抗，遂炮制冥世善报的憧憬，给人以虚无缥缈的慰藉，并编造所谓冥世恶报，以震慑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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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高恶神安格拉·曼纽

末日说

玛兹达教不同于其他古代宗教，其世界末日说和末日审判说尤为隆盛。《阿维斯陀》晚期诸部分之一——《班达希申》，对此说有所阐述。
〔262〕



据说，世界末日到来之时，将有救世主索希安特降临（据某些神话之说，索希安特或为查拉图什特拉之子，或为其又一化身）；他为一童贞女所生，以拯救人类为己任。恶神安格拉·曼纽终遭毁灭，阿胡拉·玛兹达（奥拉玛兹达）的永恒王国终将来临。

对密特拉的崇拜

另有一种崇拜，或多或少超脱于琐罗亚斯德教，其根基颇为古老，却又别具一格。这便是对密特拉的崇拜。回溯远古时期，密特拉（与印度的同名神密多罗同受敬拜），显然是太阳的化身之一，同时又与道德观念相联属——“密特拉”一语即是“忠实”之意。通观《阿维斯陀》诸古老本集，此神并无迹可寻；而在民间，显然备受崇奉。阿尔塔薛西斯二世（公元前405～前362年在位）曾降诏，晓谕臣民敬拜该神。安息王朝（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3世纪）
〔263〕

 和罗马帝国时期，对密特拉的崇拜不仅风靡伊朗境内，而且盛行于其他地区。庞培远征期间（公元前66～前63年）
〔264〕

 ，对此神的崇拜远播西方，特别是广布于罗马军团。
〔265〕



密特拉被奉为声威赫赫的勇武之神和制伏神幻之牛的英雄。
〔266〕

 相传，其“诞辰”恰逢冬至，即12月25日。这无疑是密特拉之太阳属性的佐证。不仅如此，密特拉并被奉为救世主。

玛兹达教的晚近境遇

穆斯林入主伊朗（公元7世纪）前，玛兹达教始终被奉为古代伊朗的国教。如上所述，它并带有某些世界性的特点。这主要是阿契美尼德王朝，继之萨珊王朝所建帝国的多民族构成所致。早在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玛兹达教的观念即传予犹太人；迨至希腊化和罗马帝国时期，则广布于整个地中海地区（对密特拉的崇拜，尤成为其传布之中介），并对基督教思想意识的形成有着重大作用。时至公元3世纪，基于玛兹达教观念与犹太教—基督教观念之别具一格的浑融，摩尼教徒的二元论教义有所弘扬（后文将述及）。
〔267〕

 迨至中世纪，仰赖于同一思想基础，诸如保罗派（始于公元7世纪）、鲍格米勒派（始于公元10世纪）、清洁派、阿尔比派等基督教派别（始于公元12～13世纪），相继兴起。在前亚地区，基于玛兹达教教说并混糅以他种宗教信仰，耶济德教派（即亚齐德教派）在部分库尔德人中形成，而且迄今犹存（“耶济德”一词，来自玛兹达教对天使的称谓——“伊泽德”、“耶兹德”）。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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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神密特拉（公元3世纪）

玛兹达教影响深远，其遗痕犹存于高加索一些民族的当代习俗，其中尤以丧葬仪规为最甚（奥塞梯人和印古什人的陵塔，均属之）。迄至20世纪初期，拜火教徒的寺庙在巴库地区依然可见。作为民族宗教，玛兹达教仍留存于伊朗境内为数不多的“伽巴尔”
〔269〕

 （即“拜火教徒”，亦即“异教徒”）中。如上所述，该教尤盛于孟买地区和古吉拉特（印度西部）的帕西人中。

帕西人约有13万，结为社团而居。
〔270〕

 祭司是为社团的首领。最高祭司称为“达斯图尔”；一般神职人员称为“莫贝德”；低级事神人员称为“赫尔巴德”。帕西人主要以经商为业。其社团极重团结。他们恪守洁净规戒，仍祈祷于圣火之殿，葬死者于“达赫玛”（“寂没塔”）。



第19章　犹太人的宗教（犹太教）

犹太人
〔271〕

 的宗教——犹太教，是古代世界为数不多的、特殊的民族宗教之一；时至今日，其变易微乎其微。在一些宗教总的演化历程以及世界性宗教的形成中，犹太教起有极其重大的作用。它见纳于继之而来的基督教，并成为其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

犹太教有时又称为“摩西之教”、“摩西律法”（英国人甚至称之为“摩西教”），因传说中犹太人的立法者摩西而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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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雕像（米开朗琪罗作于1513～1515年）

这一宗教理所当然引起人们极大的关注。有关的文献典籍异常浩繁。然而，由于该教所起的特殊作用，对其历史沿革进行探考，依然是颇为艰巨的课题。纵观欧洲诸国，见纳于基督教传承（亦即所谓“圣传”
〔272〕

 ）中的犹太宗教传承，长期被奉为神启真理，不容稍加置疑。多少持有自由思想的学者，因试图对此表示异议而死于非命。对虔诚的犹太人和基督教徒，特别是对天主教和东正教的神职人员说来，犹太人的主要经籍——《圣经·旧约全书》，依然绝非历史文献，而是信仰、膜拜的对象，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并被奉为秉承圣灵启示而形成的圣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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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教之象征（教堂浮雕，公元13世纪）

进步的社会人士施之于封建农奴制度和继之而来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势必始终包蕴对《圣经》的批判，从而包容对犹太宗教的批判。就这一领域而言，论战和斗争持续已有4个多世纪之久。伴随这一斗争，一门学科，即圣经学
〔273〕

 ，应运而生。

可据以对古犹太宗教进行探考的主要典籍，惟有《圣经》（亦即《圣经·旧约全书》）。除《圣经》外，几乎无其他文献资料可寻。所谓《圣经》，希腊文意为“卷书”（含有此义的希伯来文《索费里姆》
〔274〕

 之迻译）。这一典籍并非单一集本，而是卷帙浩繁、品类众多。据多年来相沿成习之说，该圣典包括3大部分。

第1部分称为“律法书”（希伯来文torah，音译“托拉”），即所谓的“摩西五经”，据信出于传说中人物摩西之手，包括下列诸卷：《创世记》，叙述上帝创造世界和人、人类始祖被安置于伊甸园过活、继而因获罪被逐
〔275〕

 、嗣后人类子孙繁衍以及其远古情状、上帝立意以洪水灭绝世人、挪亚造方舟以救家人和种种动物，对犹太人的始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弟兄以及犹太人寓居埃及亦有叙述；《出埃及记》，叙述犹太人的立法者摩西之经历和事迹以及如何拯救犹太人出离埃及、摆脱奴隶境遇，并载有上帝颁布的十诫（《出埃及记》，20：1～17）及其他律法；《利未记》，为律法汇集；《民数记》，叙述律法以及犹太人自出埃及至战夺巴勒斯坦（“迦南城地”）期间的经历；《申命记》，亦为律法汇集。继所谓“摩西五经”之后者为《约书亚记》，叙述约书亚率领犹太人攻占“迦南城地”的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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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上帝）创造日月（米开朗琪罗作于1508～1512年）

第2部分称为“历史书”或“圣录”，又称“圣书卷”
〔276〕

 ，其中包括：《士师记》、《路得记》、所谓“王纪”四卷（《撒母耳记》上、下卷，《列王纪》上、下卷）、《历代志》（“编年记”）上、下卷、《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以斯帖记》、《约伯记》，以及《诗篇》（“圣诗”，署以大卫等之名的宗教诗歌辑录）、《箴言》、《传道书》、《雅歌》。

第3部分称为“先知书”（诸先知为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但以理）以及12所谓“小先知”之书（诸小先知为何西阿、约珥、阿摩司、俄巴底亚、约拿、弥迦、那鸿、哈巴谷、西番雅、哈该、撒迦利亚、玛拉基）。

上述诸卷书，基督教徒统称之为“旧约全书”（亦即“旧约典籍”）
〔277〕

 ，以区别于基督教本身的《新约全书》（犹太人迄今不予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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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上帝）将水与陆分开（米开朗琪罗作于1508～1512年）

时至今日，上述诸卷书之由来仍有待探考，虽然学术界对此著述颇多。

所谓“圣经学”，肇始于欧洲诸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文艺复兴时期。其间，破天荒第一次出现试图对《圣经》持之以批判的思想家，诸如托·霍布斯和巴·斯宾诺莎（诚然，中世纪已有开其先河者）。他们指出：托称出自摩西之手的诸卷书，实则属较晚期。就《圣经》的科学研究而论，法国的让·阿斯特吕克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其观点接近百科全书派
〔278〕

 。他在其所著《摩西据以编成〈创世记〉之初本考》（1753年）一书中指出：《创世记》一些章节，将上帝称为“雅赫维”（即耶和华）
〔279〕

 ；另一些章节则称之为“埃洛希姆”（《圣经》俄译本以及其他文译本，对此差异未予反映）。他进而断定：《创世记》之滥觞为两种互不相干的集本。嗣后，时至19世纪，学者们对阿斯特吕克的推断又有所阐发和深化，渐考知所谓“摩西五经”赖以成书之典籍。其中成绩卓著的学者有：威廉·马丁·德·韦特、赫尔曼·胡普费尔德、亨·卡·格拉夫等。尤利乌斯·韦尔豪森堪称其中的佼佼者（著有《以色列史导论》，1878年）
〔280〕

 。经上述学者探考，所谓“摩西五经”的由来已昭然若揭。其赖以成书的典籍为：《雅赫维本》（因“雅赫维”这一对神的惯称而得名），成书约当公元前9世纪（又说，似形成于公元前11至前10世纪）；《埃洛希姆本》（亦因对神的惯称“埃洛希姆”而得名）
〔281〕

 ，成书于伊弗雷姆（即《圣经》中之以法莲，位于巴勒斯坦北部），约当公元前8世纪；《申命记》，成书于公元前621年前后，约于公元前560年修订；《祭司法典》，成书约在公元前500年。嗣后，前两种卷本合而为一，通常称为“耶和华本”。所谓“五经”之上述主要滥觞，通常以拉丁字母表示：《雅赫维本》——J（Jahwist）；《埃洛希姆本》——E（Elohist）；《耶和华本》（Jehovist）——JE（即Jahwist-Elohist，亦即《雅赫维－埃洛希姆本》，又称“雅神典”）；《申命记》——D（来自德语Deutoronom）；《祭司法典》——P（来自德语Priesterkodex）。
〔282〕



《圣经》其他卷书之形成，也已大体查明。其年代和序列与相沿成习之说大相径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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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向摩西传授十诫（公元9世纪）

由此可见，为了查明《圣经》的来龙去脉，外国学术界最先进的代表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考。至于对犹太教本身的评析，即使其中最卓越的学者，也无不半途而废。他们置其考察所得于不顾，断言犹太教奠基于某种绝无仅有的、与其他一切“多神信仰”民族所奉之宗教迥然不同的信仰，奠基于某种异常高超的信仰。即使其中最富有自由思想的研究者，也无不认为犹太民族是特殊的选民，其宗教则是所谓的神启宗教。

就对《圣经》的彻底考证以及对犹太人所奉宗教的严格科学论析说来，尼·米·尼科利斯基的论著（《宗教史论集》，1974年）、阿·鲍·拉诺维奇的著述（《古代犹太宗教简史》，1937年），尤为可贵。

上述学者的著作，不仅对《圣经》本身的历史沿革有所论述，并联系犹太民族总的历史进程，对宗教本身的演化有所阐释（始于犹太人诸部落游牧于阿拉伯北方时期，迄至公元1至2世纪犹太人反罗马统治的历次起义受挫及犹太人被逐离巴勒斯坦）。

对《圣经》之历史沿革的探考，确实并非易事，——犹如对宗教本身演化历程之探考。这首先是因为《圣经》文本屡经改制和编纂。现已考知，《圣经》中最古老的部分为：女先知底波拉所作之歌（《士师记》第5章），属公元前13世纪；大卫为吊扫罗及其子约拿单所作哀歌（《撒母耳记》下卷，1：17～27），属公元前11世纪。

所谓“先知书”和“箴言”，辑成于公元前8至前6世纪。迨至“重修圣殿”时期，犹太人从“巴比伦囚虏”之地重返故国（公元前5世纪）
〔283〕

 ，复基于严奉一神和崇拜集中化之所需，对《圣经》诸卷书加以根本改制和编纂。正因为如此，《圣经》各组成部分的状况及其成书年代，现已无从查考。
〔284〕



除《圣经》诸卷书外，尚有其他文献资料，但屈指可数。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弗拉维所著《犹太战史》（主要依据公元66～70年的亲身经历写成）和《犹太古风物考》（依据《圣经》诸卷书编写，并辅之以口头传承），即属之。

近年来，可据以对古犹太宗教进行探考的文献，续有发现。1947～1957年，在巴勒斯坦濒临死海的库姆兰一处古聚落遗址的洞穴中，发现极有价值的文物典籍，即古犹太文手抄本稿卷，属公元前2至前1世纪，其中有《圣经》卷书部分稿卷（有异于“正经”）、虔修者社团的律法（所谓“虔修者”，据信即是著名的艾赛尼派
〔285〕

 ），等等。对库姆兰古卷的研究，不久前始着手进行。可以预期，古犹太宗教一系列有待探考的问题将可得到澄清。
〔286〕



远古时期；氏族崇拜

依据已掌握的文献资料，对犹太宗教的历史沿革可加以揣测。远古时期，约当公元前2千年代前半期，犹太人由分布于阿拉伯北部逐水草而居的贝都英人
〔287〕

 游牧部落结集而成。他们尚处于父权氏族—部落时期，其宗教即是该时期生活状态的反映。

显而易见，当时已有崇拜氏族守护者之风。所谓氏族守护者，似为祖辈之灵。这种崇拜的遗痕，《圣经》中依稀可见。例如，《创世记》中有这样一段叙述：雅各携众妻从岳父拉班家潜逃，妻子拉结窃走其父家之神像。《圣经》希伯来文本称之为“特拉菲姆”（Teraphim）。

所谓“特拉菲姆”，显然是氏族守护者。据《圣经》所述，拉班之所以怒不可遏，与其说是由于女儿和女婿之潜逃，毋宁说是由于其守护神被窃。拉班兼程赶上，斥责他们窃走特拉菲姆（即神像），并竭力搜寻（《创世记》，31：19、30～34）［“当时拉班剪羊毛去了，拉结偷了她父亲家中的神像。”相传，诸如此类神像（即特拉菲姆）被视为神之化身，为个人、家庭、地区、氏族或部落所敬奉］。显而易见，犹太人当时对诸如此类氏族崇拜对象极为虔诚。

颇值得注意的是：《圣经》中竟有一处直接提及氏族崇拜。据《撒母耳记》上卷所述，扫罗王执意要杀死大卫，青年武士大卫（后继扫罗为王）唯恐遭其所害，以须回故土伯利恒为托词，逃避王之宴请。大卫声称：“因为我家在城里有献祭的事，我长兄吩咐我去。”（《撒母耳记》上卷，20：29）

显而易见，关于族长的传说，亦与氏族崇拜紧密相关。《圣经》中所提及的族长（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等，乃至摩西），并非历史上确有其人。此说为研究者们所一致公认。那么，这些族长的由来究竟如何呢？神话学派
〔288〕

 的见解，显然并不可取。他们将这些族长视为天界现象的化身。将上述族长形象看作氏族—部落划分的拟人化，则最为可信。在1853年5月26日致卡·马克思的信中，弗·恩格斯对此曾有所论述。
〔289〕

 远古时期，族长显然同时又为人们所敬奉。

摩西领受律法（洛伦佐·吉贝尔蒂作于16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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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韦尔豪森的发现极为重要。据他推考，《圣经》较为古老之滥觞——《耶和华本》中，族长行使其职责皆在所谓圣地，即通常行祭之所。

而在成书较晚的《祭司法典》中（该法典乃是祭司力主将祭仪集于耶路撒冷这一斗争的反映），族长已与这种祭祀中心相隔绝。
〔290〕

 祀祖的遗痕（为拉结修墓、立碑），依然可见于《圣经》（《创世记》，35：19～20；《撒母耳记》上卷，10：2）。

[image: alt]


持杖之亚伦（公元12世纪）

冥事崇拜

关于冥事崇拜，资料颇为匮乏。对死者显然实行土圹葬。至于与何种宗教观念相关联，尚待探考。即使就晚期而言，犹太信众的冥世观念，依然十分朦胧。总之，对冥世善恶果报之笃信，尚无迹可寻。据信，世人如有罪愆，上帝则惩罚于今生——即使不施之于罪者本人，其子孙亦难幸免。

《圣经》中不乏诸如此类叙述，譬如，上帝“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出埃及记》，34：7）。人们并笃信可招亡者之灵，且与其交谈。

这种关于亡者的唯灵论观念，可见于王国时期
〔291〕

 。例如，扫罗曾命女巫招来已故撒母耳之灵（《撒母耳记》上卷，28：7～20）。至于此种观念是否在游牧时期即已见之于世，则无从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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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与亚伦向以色列人宣示十诫（公元1135年）

畜牧崇拜

毋庸置疑，畜牧崇拜颇为古老。特别是古老的逾越节
〔292〕

 ，其缘起与畜牧崇拜紧密相关。所谓“逾越节”，始而纯属畜牧节期，无非是春季献首生羊羔之礼。
〔293〕

 罗伯逊·史密斯颇有见地。据他看来，这种献祭溯源于图腾崇拜。继而，与其迥然不同的成分——农事崇拜的种种属性，浑融于原初逾越节仪俗中。同畜牧崇拜紧密相关的，尚有若干精灵和神祇形象。《圣经》虽经耶路撒冷祭司们精心编纂，诸如此类形象的蛛丝马迹依然留存。试以阿撒泻勒这一神幻形象为例。
〔294〕

 每逢一定节期，须以牡山羊向其献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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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娃被造（米开朗琪罗作于1508～1512年）

献与阿撒泻勒之牡山羊（《圣经》俄译本称之为“赎罪羊”），须遣人将其纵放至旷野，众人一切罪愆均“归在”该羊头上（《利未记》，16：7～10，20～22）。献祭之“赎罪羊”，据信可作为代罪之牺牲，为众人承受罪责。詹·弗雷泽在其所著《金枝》中对此不乏精湛剖析。该书并搜集有颇多见诸其他民族的此类仪礼。

通观这一时期，显然不无种种精灵观念；其遗痕在《圣经》中仍然依稀可辨。《出埃及记》（12：23）曾提及所谓“灭命的”，上帝命他殛杀埃及人的所有头生者，而不容他殛杀以色列人的头生者。据《士师记》（9：23）所述，上帝遣恶魔降临犹太人中间。恶魔从上帝处多次降至扫罗身上，对之百般折磨（《撒母耳记》上卷，16：14、23，18：10，19：9）。据另一处所述，上帝遣“谎言的灵”降至人间（《列王纪》上卷，22：22～23）。

回溯游牧时期，颇有可能存在同太阴历紧密相关的月亮崇拜。尤·韦尔豪森即已推断
〔295〕

 ：所谓安息日，正是溯源于这一崇拜。守安息日之仪俗，迄今仍在犹太教中居于至关重要的地位。然而，萌生之初，它并非每周一度的安息之日，而是一种节期，或旨在庆朔月（韦尔豪森即持此见），或为贺望月而行之。
〔296〕

 早在王国时期，犹太人即有守“新月节”之风［“大卫对约拿单说：‘明日是初一，我当与王同席，求你容我去藏在田野，直到第三日晚上。’”（《撒母耳记》上卷，20：5）］。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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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和夏娃擅吃“禁果”，后被逐出伊甸园（古代绘画）

禁　忌

溯源于远古时期的禁忌——“塔布”，不可胜计。其中一部分与性生活有关，似植根于公社—氏族制度时期的习俗；另一部分则与膳食有关。种种膳食禁忌异常繁缛——禁食骆驼、跳鼠、兔、猪、爬虫、众多飞禽等，其由来显然与游牧经济条件紧密相关。其缘起究竟如何，尚不十分明朗。骆驼禁杀禁食，似因它是沙漠中的主要役畜；至于禁杀、禁食猪豕，则因它是典型的“定居”家畜，属农业民族，——而游牧民族对农业民族则持之以敌视。
〔298〕

 为数众多的膳食禁忌，早已与其经济基原相脱离，而带有纯宗教色彩。诸如此类禁忌的根源，已无从查考。

禁忌最甚者，莫过于食血。血被视为活物之灵。“论到一切活物的生命，就在血中。所以，我（即上帝）对以色列人说：无论什么活物的血，你们都不可吃，因为一切活物的血就是它的生命。凡吃了血的，必被剪除。”（《利未记》，17：14）宰杀供食用的动物所获之肉，须经放血处置。

割礼

初生的男婴，须行割礼。这一习俗显然颇为古老。据《圣经》所述，割礼为亚伯拉罕秉承神谕定立［“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即上帝。——作者）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是在你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的，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割礼。”（《创世记》，17：10～12）］。犹太人割礼之俗究竟缘何而起，仍待探考。它显然是极为古老的成年仪式的遗存。但是，在公社—氏族制时期，成年仪式并不施之于初生婴儿，而是为已届成年的少年行之。一些学者却认为：在阿拉伯诸闪米特部落（包括犹太人）中，此俗亘古有之。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此俗为犹太人袭自古埃及人。远古时期，埃及人以及非洲许多民族亦有此俗。

犹太人素有敬拜树木、山峦、岩石、泉源以及圣柱“阿舍拉”之风。此风溯源古远，其遗痕在《圣经》中比比皆是。
〔299〕



[image: alt]


伊甸园中的亚当（象牙浮雕，公元400年）

对雅赫维之崇拜

最后，谈一下对民族神雅赫维之崇拜。此风溯源于古远的前巴勒斯坦时期。继而，雅赫维不仅成为犹太人全民族主要的，乃至唯一的敬拜对象。

对雅赫维这一犹太宗教所奉主体的崇拜之由来，是犹太教研究中至关重要的，同时也是最为繁难的问题。就学术领域而言，这一问题迄未最终解决。雅赫维（始而误读为“耶和华”；据一些学者考证，其最古老之名为“雅胡”），其由来尚无可信之阐释。此神之称谓似乎并非源出于犹太人。一些研究者认为：雅赫维最初为寓居西奈半岛毗邻埃及地区的米甸部落之神。《圣经》中有一段叙述，即可为之佐证（《出埃及记》，2：15～25）［《出埃及记》（2：23～25）载：“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因作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神。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记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神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据说，摩西曾娶米甸部落祭司之女为妻，寄居于其岳父家乡，为岳父牧放羊群。据说，雅赫维（即耶和华）在何烈山中首次向他显现，道出名讳（《出埃及记》，3：1～14）。
〔300〕

 据同一叙述，犹太人在此以前敬拜之神赋有其他称谓［据《出埃及记》（3：15）载，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
〔301〕

 总之，雅赫维这一形象所萌生之地和为人们敬拜之域，正是西奈与何烈山［他说：“耶和华从西奈而来，……”（《申命记》，33：2）］。但是，即使可以断定雅赫维始而为米甸之神，雅赫维此神之由来的问题依然并未最终解决。阿·鲍·拉诺维奇认为：雅赫维原为被视为荒漠化身之神灵。
〔302〕

 另有一种揣测，则认为雅赫维这一形象蕴涵古老的图腾崇拜观念之遗痕。同样亦不乏迹象，表明此神与雄狮、牡牛有关。无论诸如此类遗痕如何朦胧难辨，仍可据以推断：此说绝非妄言。我们知道：图腾崇拜因素之纳入部落神形象，已是屡见不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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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世洪水（米开朗琪罗作于1508～15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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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亚造方舟（教堂浮雕，公元12世纪）

成年仪式监护神的特质，在雅赫维这一形象中尤为明晰。据《圣经》所述，雅赫维强令其以色列信众施行割礼。雅赫维又强使以色列的头生者皆归于他（《出埃及记》，34：20；《民数记》，3：12～13、40～50等）。看来，这是原始时期之遗风。回溯其时，一切少年皆归属于成年仪式之监护神灵。

据某些研究者看来，对所谓归属于上帝的头生者的代赎表明：在远古的某一时期，头生者确曾献祭与神，即杀之祭神。此说纯属无稽之谈：任何民族，倘若恪守头生婴儿献祭之俗，均无法延续繁衍。民族志尚不知这样的民族。然而，综观民族志学领域，死而复生的模拟仪式之见纳于成年仪式，却并非罕见。人们意在晓示领受仪式者：司掌成年仪式之精灵（如澳大利亚人所信之图阿尼拉卡等）确要窒杀儿童，继而又使其复生。回溯犹太人祖先生活的年代，所谓头生者之献与神——雅赫维，想必即是如此。

对犹太人说来，雅赫维并非始终是共同信奉之神。最初，雅赫维甚至亦非犹太人部落集群之主体——以色列人共奉之神。然而，此说尚待探考。人们通常认为，雅赫维是犹大支派之神，继而成为一切犹太—以色列人共奉之全民族神。然而，与此相悖的是：犹太人传说中的立法者摩西（据说，雅赫维最早向他显现，并选其为传谕者），并不属于犹大支派，而应归于利未支派。继而，一切事奉雅赫维的祭司和圣职人员，按律法均应出自利未支派，而属犹大支派者则不得僭妄。至于利未支派备受神之恩宠和钟爱，《圣经》中曾多次述及：“［摩西］就站在营门中说：‘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于是，利未的子孙都到他那里聚集。”（《出埃及记》，32：26）“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我从以色列人中拣选了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一切头生的，利未人要归我。’”（《民数记》，3：11～12）“祭司利未人和利未全支派，必在以色列中无份无业；他们所吃用的，就是献给耶和华的火祭和一切所捐的。……因为耶和华，你的上帝，从你各支派中将他（即利未支派）拣选出来，使他和他子孙永远奉耶和华的名侍立事奉。”（《申命记》，18：1、5）

雅赫维始而为犹大支派的神灵之说，曾在学术界风靡一时。其原因在于：犹太诸王之王朝（始于大卫，公元前10世纪），均属犹大支派，而犹太诸王势必趋重于将民间盛行的敬拜雅赫维之风转变为国家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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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亚方舟（约1130年）

回顾往昔，以游牧为生的犹太人（以色列人）诸部落曾攻略迦南（巴勒斯坦）农业地区。那时，雅赫维作为部落尚武神的作用，尤为彰明较著。古以色列人之据有巴勒斯坦，始于公元前15至前14世纪，绵延达数百年之久。其间，犹太人对迦南地区原居民大动干戈，并滥施杀掠。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之严酷，可见诸《圣经》精要及反映于其中的宗教信仰。纵观这一时期，雅赫维（无论其由来如何），确被奉为统领本族与外敌拼搏、雄壮尚武的全以色列或全犹太的民族神。雅赫维的这一作用，堪称贯串《圣经》全书的一条红线。雅赫维之另一称谓“撒保特”，即源出于此（“撒保特”意即“万军之主”）。
〔303〕



据《圣经》所述，夺取巴勒斯坦确系雅赫维之神谕。上帝晓谕约书亚：“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从旷野和这黎巴嫩，直到伯拉大河（即幼发拉底河）、赫人（即赫梯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作你们的境界。……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上帝，必与你同在。”（《约书亚记》，1：2～4、9）上帝晓谕对巴勒斯坦原居民大肆洗劫。迦南第一座被攻占的城市耶利哥，即夷为废墟；城中居民，无论老弱妇孺，杀戮殆尽（同上，6：20、23）。攻占第二座城市艾城后，仍如法炮制，只是奉雅赫维之谕，未杀牲畜，而掠为己有（同上，8：1～2，27～28）。有时，雅赫维竟莅临战阵，襄助子民。例如，有一次，以色列人大战亚摩利人，亚摩利人溃逃，“……耶和华从天上降大冰雹（原文作‘石头’。——《圣经》中译本注）在他们身上，……打死他们。被冰雹打死的，比以色列人用刀杀死的还多。”（同上，10：11）不仅如此，正当鏖战方酣之际，约书亚还祷告上帝，祈求延宕时光，以便大获全胜。果然，因其一言而止日、月于苍穹（同上，10：12～13）。嗣后，犹太人的历次攻伐，无不伴之以大事杀戮。

据《圣经》所述，他们每略取一地，“凡有气息的没有留下一个”（同上，11：11）。他们之所以如此嗜杀成性，乃是被攻略城池的居民奋勇抗击所致，遭围困的居民显然知晓：城破之日，绝无幸存之望。而这种奋勇抗击，《圣经》编纂者却荒诞不经地归因于上帝，“因为耶和华的意思是要使他们心里刚硬，来与以色列人争战，好叫他们尽被杀灭，不蒙怜悯，正如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同上，11：20）由于上帝苦心孤诣地筹划，其国已是荒无人烟，唯有屈指可数与犹太人相毗邻的民族幸免于难。而这绝非因怜悯所致，又是出于上帝的精心筹划。他们之存留于世间，无非是供异日测试以色列人之用，或是作为一种特殊的教材，以色列人好借以演练征战（《士师记》，2：21～23）。《圣经》编纂者同样荒诞不经地写道：“耶和华留下这几族，为要试验那不曾知道与迦南争战之事的以色列人，好叫以色列的后代又知道又学习未曾晓得的战事。所留下的，就是非利士的五个首领和一切迦南人、西顿人，并住黎巴嫩山的希未人……”（同上，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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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亚与家人进入方舟（教堂浮雕，公元12世纪）

应当说，以色列人对供其所用的活教材，确也“物尽其用”。嗣后，他们既略定其地，便对平民百姓施以惨绝人寰的劫掠和杀戮。凡此种种，无不归之于雅赫维的神谕。据信，稍示怜悯，即遭神惩。例如，扫罗对亚玛力的众民处置尚欠狠毒，雅赫维则予以厌弃（《撒母耳记》上卷，15：7～16）。大卫极受上帝恩宠。他每攻占一城一地，不仅把居民斩尽杀绝，而且极尽暴戾恣唯。例如，大卫既攻占拉巴城，便把民众押解出城，“放在锯下，或铁耙下，或铁斧下，或叫他经过砖窑。大卫待亚扪各城的居民都是如此”。——《撒母耳记》下卷的编纂者们，进而作了这样的叙述（12：31）。上述诸般情景，显然使雅赫维深感快慰。其残忍嗜杀，较之阿兹特克人所信之威齐洛波奇特利以及腓尼基人所信之摩洛赫，犹有过之。综上所述，这一关于神（上帝）嗜杀成性的观念，是鏖战频仍的时代之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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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亚献祭谢神（米开朗琪罗作于1508～1512年）

巴勒斯坦时期

古犹太人据有巴勒斯坦，导致其整个生活方式、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变易，与此同时，势必导致宗教的变易。古犹太人渐从逐水草而居转入定居，亦即弃牧务农。他们并同当地的迦南人混居杂处。通观大事攻伐时期，即所谓的“士师”时期，氏族—部落制和军事民主制在他们中间依然留存：攻城略地，均由众所拥戴的士师——军事首领统率。嗣后，这一制度渐趋解体，出现富有者和贫者、奴隶和自由民；王权继而确立，统御者始而出自便雅悯支派
〔304〕

 （扫罗），继而出自犹大支派（大卫、所罗门）。

凡此种种变易，无不反映于宗教。古犹太人既与本地居民混居杂处，则仿效迦南人等，敬拜为数众多的地方神，统称“巴力”。敬拜地域性的巴力（即公社和城邦的守护神）之风，早已盛行于古代的叙利亚和巴勒斯坦。此等巴力大多并无一定的称谓。继而，其中某些崭露头角，并被赋以专称。曾为犹太人敬拜之神，其称谓之遗痕迄今仍可见于《圣经》。譬如，伯特利意即，“神之居所”。《圣经》希伯来文本中，载有神名——“以勒沙代”；俄译本则代之以“全能的上帝”（《创世记》，28：3，35：11；《出埃及记》，6：3）。
〔305〕

 然而，更确切地说，此神源出于古犹太，而非迦南之神。据文献资料可知，犹太人素有敬拜女神阿娜特之风，甚至视之为雅赫维的配偶；此女神并为其他闪米特民族所敬奉。
〔306〕



对地域神的敬拜，行之于各地的圣所，或行之于“丘坛”，——闪米特诸族通常将“丘坛”视为圣地。所罗门（公元前10世纪），在王都耶路撒冷营造崇隆的雅赫维圣殿。然而，祭拜礼仪的集中化并未实现，行于“丘坛”之献祭和种种礼仪依然如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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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华－梅莱克（古代雕像）

古犹太人又从古代巴勒斯坦等地区居民承袭了一系列宗教节期，均与农事有关，诸如：春季的除酵节
〔307〕

 ，与古老的畜牧范畴之逾越节
〔308〕

 相浑融；五旬节
〔309〕

 ，为献新收小麦之日；住棚节
〔310〕

 ，为庆贺水果收藏之日；如此等等。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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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别塔的建造（勃鲁盖尔作于1563年，现藏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

一切祭仪，皆为自成一体的、世袭的祭司集团所把持。所谓祭司均出自利未支派。在古巴勒斯坦时期，“利未”一语即“祭司”之意（颇似米堤亚人
〔312〕

 之麻葛，他们便是由支派转变为祭司种姓）。

回溯古巴勒斯坦时期，同这一由来已久的世袭祭司阶层相并而存的，尚有其他类型从事宗教性活动者，其由来显然尤为久远。首先，《圣经》中曾多次述及诸如巫觋、卜者等。他们专事预言休咎、拘招鬼魂。历代诸王虽屡加取缔，并未使之销声匿迹。

其次，则是拿细耳人——自愿于一定期限献己与神或终身献己与神者。拿细耳人持守严格的洁净仪规、膳食禁忌，并戒酒，不触及尸体，不剃发。拿细耳人——男女皆然，均被视为圣者。据信，他们可预言休咎，并有所谓异能。拿细耳人或离俗于一时，或为终身。离俗归主期间的种种戒规，见《民数记》（第6章）。终生献己与神的拿细耳人，被视为神奇人物，诸如力士参孙、先知撒母耳。《士师记》中载有关于参孙降生的奇异之说。据称，参孙之母蒙“上帝使者”晓谕：“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因为这孩子一出胎就归上帝作拿细耳人。他必起首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士师记》，13：5）参孙长大后，成为非凡的力士，率以色列人迭次挫败非利士人。他之所以有如此神力，皆因从未剃发之故；后遭人暗算，剃其胎发，神力随即化为乌有（同上，第16章）。

最后，尚有所谓的“先知”（希伯来文nabi），早在公元前8世纪即已见诸史籍，其活动于世似在此以前。先知是特殊类型的从事宗教活动者，是一种独特的、异常复杂的现象。最初，先知似为自由行术之占卜者、预言者，每逢行术，则击鼓、奏乐、手舞足蹈、如癫似狂，有时甚至赤身露体（“他就脱了衣服，在撒母耳面前受感说话……”——《撒母耳记》上卷，19：24）。换言之，先知的举措，显示了种种纯萨满术的特点。由于以色列和犹太两王国（所罗门死后，以色列－犹太王国陷于分裂）阶级矛盾趋于激化，先知在某种意义上成为民间怨愤的表达者。诚然，先知之表达民情，并非直言不讳，而是诉诸隐晦曲折的方式。他们往往以揭示民间罪愆的面目出现，鼓吹重兴对民族神雅赫维之崇拜，极力反对敬拜迦南诸地域神。不仅如此，一些先知还振振有词，宣扬较早期典籍中闻所未闻的论调，亦即属道德范畴的罪愆观念，与以往纯属仪礼范畴的罪愆观念迥然而异。先知中最著者为以赛亚（公元前8世纪）。综观有关以赛亚的篇章，这一论调在其言谈话语中尤为彰明较著。以赛亚借上帝之口，晓谕犹太人：“你们要洗濯、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辨屈。”（《以赛亚书》，1：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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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伯拉罕的燔祭（12世纪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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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撒行将被其父亚伯拉罕用以献祭（洛伦佐·吉贝尔蒂作于公元1430～1437年）

晓谕世人弃恶向善、务求公义，有着一定的阶级意义。众先知出身于居于统治地位的社会阶层，他们力图将被压迫民众的怨愤和抗争从作威作福的压迫者身上转移开来。据众先知的说教，万恶之源以及民众苦难之起因，不在于社会的不平等，不在于剥削，而无非是在于纯道德范畴，在于民众负有罪愆，在于民众违背上帝之命。

另一方面，众先知又往往以政治观察者的面目出现。其中不乏谙于国际事务者，深知强邻——亚述和巴比伦虎视眈眈，犹太诸小邦危如累卵；他们告诫统治集团切勿与古埃及贸然结盟，并晓以外侮旦暮且至。而对民众，众先知则竭力施以抚慰，似乎雅赫维终将莅临救赎，荣耀其子民。

先知与正式的寺庙祭司并无关联。对其举措和政见，他们甚至似乎持之以抵制。有材料表明：先知曾身遭迫害。然而，祭司与先知之间，尚无可称得起倾轧的事例可寻。所谓“先知书”均辑入《圣经》正典。

“囚虏后”时期

继之而来的则是犹太教的第3个时期，通常称为“囚虏后时期”，或称“重修圣殿时期”。其重大事件有三：犹太王约西亚厉行宗教改革（公元前621年），使崇拜趋于急剧集中
〔313〕

 ，此其一；巴比伦王于公元前586年攻占耶路撒冷，部分犹太人被掳为囚，此其二；波斯王居鲁士于公元前538年释巴比伦“囚虏”复返巴勒斯坦，耶路撒冷圣殿亦重获修建
〔314〕

 ，此其三。正是在这一时期，犹太教的特质最终形成。这些特质为犹太教所独有，信奉者甚至笃信亘古有之并与其难以分割，亦即：严奉一神、崇拜高度集中化、《圣经》诸卷书圣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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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人12支派的首领（《启示录》手抄本，公元8世纪）

约西亚王实行宗教改革，乃是出于政治动机。其时，正值内忧外患、国难当头；亚述此前不久攻灭以色列王国，古埃及和巴比伦复相继而至。犹太国亟须振兴国力。所谓“摩西第五经”——《申命记》，即是约西亚赖以推行宗教改革的基石。据通常之说，《申命记》系修葺圣殿时发现于殿中，实则为当时辑录而成。
〔315〕

 《申命记》对犹太人的典章律例以及种种仪礼均有严格规定，并载有旨在禁止发放高利贷和蓄奴的律规，意在稍许缓和阶级矛盾。然而，《申命记》的主旨在于严奉独一神雅赫维，——稍有违迕，即遭严惩。遵照新律法，须厉行崇拜之集中化。凡此种种，《列王纪》下卷（第22、23章）均有详述。约西亚吩咐将为除雅赫维（即耶和华）外之一切神所造的祭祀用器具一概从耶路撒冷圣殿移出，废弃一切“丘坛”，并将“丘坛”之祭司（教职人员）均杀于坛上，吩咐把所有诸如交鬼的、行巫术的等尽数驱除，降诏重兴久已废止的古犹太逾越节。

国王借助于耶路撒冷圣殿祭司之力，推行对雅赫维之崇拜的集中化，其目的在于强化政治集权，以期团结全国上下，抵御外侮。然而，此举并未能拯救国势衰微的犹太免遭覆灭。公元前597和前586年，巴比伦王两度攻占耶路撒冷，并洗劫一空。圣殿遭毁，为数众多的犹太人——多为名门和祭司，被掳至巴比伦。历时近50年的“巴比伦囚虏”被视为国难，铭刻于犹太人的心中——尽管身受其害者实则多为属上层的奴隶主和祭司。囚居于巴比伦长达近50年之久，这一事件势必在犹太的宗教中有所反映。嗣后，波斯王居鲁士灭巴比伦，准许犹太人返回家园，重修耶路撒冷圣殿（公元前538年），所谓“囚虏后时期”随即到来。这一时期与往昔大相径庭。

土地据有者和奴隶占有者贵族既从其囚居之异邦获释返国，阶级矛盾则更加尖锐化。“百姓和他们的妻大大呼号，埋怨他们的弟兄犹大人。有的说：‘我们和儿女人口众多，要去得粮食度命。’有的说：‘我们典了田地、葡萄园、房屋，要得粮食充饥。’‘……我们的身体与我们弟兄的身体一样；我们的儿女与他们的儿女一般。现在我们将要使儿女作人的仆婢，我们的女儿已有为婢的。我们并无力拯救，因为我们的田地、葡萄园已经归了别人。’”（《尼希米记》，5：1～3、5）

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对民众加以制驭，已势在必行。而独立的国家政权，对犹太人说来已不复存在，其国家业已沦为波斯的藩属。与此同时，耶路撒冷的祭司阶层却权势大增，这是由于已无任何世俗政权与之抗衡。异邦统治者——波斯人，继而希腊—叙利亚诸王（塞琉古王朝），对耶路撒冷祭司百般庇护，以期借助于他们之力加强对犹太人的统治。除耶路撒冷圣殿外，任何祭祀中心均遭废弃。犹太人对雅赫维的献祭，只能行之于耶路撒冷。朝拜者从各地聚集于此，其捐输、献祭无不经由祭司之手。由于所献丰厚，圣殿遂据有大量财富。所谓“献祭”，有赎愆祭、平安祭、感谢祭等。敬拜雅赫维的仪礼，几乎动辄伴之以献祭；偶尔触及不洁之物，则须行赎愆祭。
〔316〕

 除献祭外，尚须向圣殿祭司捐献种种实物。圣殿祭司凭借其财力，发放高利贷，肆意盘剥，因而愈益富有。祭司们并无对手与之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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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与众弟兄（蓬托尔莫作于1515～1516年，现藏伦敦国家美术馆）

耶路撒冷的祭司集团，乃是壁垒森严的世袭种姓。这一种姓可分为两个阶层：一为圣者；一为利未人，即圣殿事奉人员。无论是前者，抑或后者，均被视为利未支派的后裔。据信，其权利为摩西及其兄亚伦所授。

一神教与神选说

祭司制度的极度隆盛，并导致彰明较著的一神教之确立。正是在所谓“囚虏后时期”，该一神教臻于登峰造极的地步。昔日的部族神雅赫维，演化为独一神——创世者和万物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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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以赛亚（教堂浮雕，1130～1140年）

应当指出：在宗教发展的历史上，犹太教破天荒第一次宣告严奉名副其实的一神，——不仅言之于口，而且见之于行。一神教倾向，同样可见于古代埃及宗教，可见于巴比伦以及古代伊朗的宗教。这一倾向始终是政治集权的，即君主专制的反映。弗·恩格斯写道：“……神的统一性不过是统一的东方专制君主的反映……”
〔317〕

 然而，以往推行一神教的历次尝试，均因掌管地方祭仪的祭司的抵制以及种种离心力的作用而告失败。如果说耶路撒冷祭司集团此番如愿以偿，得以确立名副其实、严奉恪守的一神教，其原因在于：耶路撒冷祭司圣殿集团此刻已处于唯我独尊的地位，强有力的对手已不复存在，加之历代诸王无不予以庇护（属波斯以及其他民族者，皆然）。

正是在这一时期，基于这种严奉一神的教义，《圣经》诸卷书，特别是其主要典籍——所谓“摩西五经”，相继编纂成书。研究者们一致认为：《圣经》最终编成，约当公元前5世纪。《祭司法典》亦于此时编成，是为所谓“摩西五经”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早期诸卷书均严加剔抉；犹太人敬拜除雅赫维外之其他神的痕迹，遂一扫而光。

由此可见，教会那种传统之见显然纯属悖谬。犹太人的一神教绝非亘古有之，而是肇始于较晚期。

所谓阶级矛盾的尖锐化，通常可促使统治阶级深感必须为被压迫民众寻求某种宗教慰藉，借以抑制其反抗，并阻遏他们为自身解放而斗争。就阶级社会的多数宗教而论，这种施之于民众的慰藉，无非是所谓冥世善报说，即所谓“今生受苦，彼世获福”。而犹太教则不然；它始终趋重于今生，而非冥世。犹太教之抚慰苦难民众，同样迥然不同：它所诉诸的并不是冥世善报观念，而是所谓的神选说。此说在“重修圣殿”时期尤为炽盛。据说，犹太人蒙受苦难，罪在自身；他们违背神谕，始铸成罪孽，理应遭神惩。然而，他们仍是上帝特选的子民；终有一天，雅赫维将赦免其民，使之优宠于世间诸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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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以西结（米开朗琪罗作于1508～1512年）

上述这种神选观念溯源于远古。回顾其时，雅赫维尚被奉为部落神，理应以守护本部落为其职司。嗣后，雅赫维虽演化为独一神——创世者与万物之主，钟爱其“选民”之心依然如故，尽管亦施之以严惩。在诸先知之言中，这一观念已是屡见不鲜。然而，此说确实有悖于逻辑。雅赫维既然是全世界的造化者和万物之主，为何只将一个人口不多、并无出众之处的民族定为其“选民”呢？况且，该民族又动辄即违其意。然而，这一悖谬并未引起人们的关注（通观种种宗教，处处皆然；诸般悖谬，人们往往视而不见）。

迨至所谓“囚虏后时期”，神选观念益盛。犹太人同与其相邻而居的一切操他种语言者或属其他部族者严加隔绝，尼希米并为此目的采取种种断然措施。公元前446年，阿尔塔薛西斯任命他为犹太总督，并勒令他返国修复耶路撒冷城垣。当政之时，他在一切“圣者和利未人”的赞助下，使“以色列人与一切外邦人离绝”：禁止犹太人与异族人互通婚嫁，杜绝同异族人的任何交往；一切非犹太人、未行割礼者、一切不敬拜雅赫维者，一概视为不洁的多神教徒（《以斯拉记》，9：12，10：2～3；《尼希米记》，9：2，10：28～30，13：3，23～25）。这种所谓民族的自我隔绝，无非是一种手段罢了。其目的在于：制驭民众，减弱民众对阶级压迫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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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约珥（米开朗琪罗作于1508～1512年）

自邻族宗教之承袭

数十年的巴比伦囚虏，其遗痕可见于犹太人宗教信仰之内蕴。综观《圣经》诸卷书，巴比伦天体说和妖魔说的影响清晰可见。例如，赫赫有名的[image: alt]
 [image: alt]
 [image: alt]
 （基路伯）屡见于《圣经》，亦即巴比伦的克鲁卜，也就是神牛。亚述—巴比伦对马尔都克和伊什塔尔的崇拜，在《圣经》有关末底改和以斯帖的叙述中亦有所反映（见《以斯帖记》，述及犹太人免遭灭族之祸的始末）。为志其获救一事，则立普林节
〔318〕

 。据研究者们考证，所谓“普林节”，实则源出于巴比伦（即巴比伦人的扎格穆克节）。最后，以上帝创造天地的叙述为例（见《创世记》前数章），同样不乏巴比伦天地开辟神话之濡染的痕迹（见泥版文书《埃努玛·埃利什》
〔319〕

 ）。《圣经》中述及的始祖亚当（Adam——“阿达姆”），其名与巴比伦神话中的始初之人阿达帕极为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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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耶利米（米开朗琪罗作于1508～1512年）

不仅如此，犹太人的宇宙起源说同样十分驳杂、相互抵牾。《创世记》前数章，便有两个截然不同的天地开辟和造人之说相交织。一说，上帝于太初始而以土造第一人（男身），继而辟伊甸园，并将该人安置于其中，后又决意为他造一襄助者，并为此目的造种种飞禽走兽。那人为它们“起名”，但是并未在其中寻得称心的助手；于是，上帝便使他沉睡，从他身上取下一条肋骨，造成一个女人（《创世记》，2：7～22）。

另说，上帝历时6日创造了世界；第5日造鱼类、爬虫、飞禽，第6日造地上的野兽，最后造人，而且男身女体同时而就（同上，1：20～27）。下文相悖之处，为数颇多。

据尤·韦尔豪森看来，《创世记》第2章原属《耶和华本》，其滥觞为种种民间传说，神话情节及其他情节充斥其中；而形成较晚的章节（《创世记》第1章），则来自《祭司法典》，枯燥无味，纯属说教。
〔320〕



《圣经》有关原罪和死亡缘起的叙述（始初之二人因违背上帝之命，擅食一树上的禁果而遭神惩）
〔321〕

 ，无非是巴比伦关于死亡缘起的神话之怪诞的变异。据巴比伦神话所述，有关死亡的情节尚合乎情理：诸神意见不一以及始初之人的过错，导致永生失之交臂
〔322〕

 。而《圣经》中之说则实属乖谬：同一个万能的上帝，既赐人以长生，却又迅即予以剥夺。
〔323〕



《圣经》中洪水灭世之说，几乎是巴比伦洪水神话的翻版；借助于方舟幸免于难的挪亚，与巴比伦神话中的乌特纳皮什提姆宛如一人。《圣经》中的有关叙述全无逻辑可言，而巴比伦神话则合情合理。据后者所述，大神埃阿违最高神恩利尔之意，暗自拯救他所钟爱的乌特纳皮什提姆，从而使人类得免于灭绝。而在《圣经》中，使人死和令人生，皆为同一全能的上帝所为。

除巴比伦的影响外，犹太教中不无琐罗亚斯德教观念的影响（尽管后者亚于前者）。犹太人既然长期置身于波斯诸王的统摄之下（公元前6～前4世纪），势必接受该教种种观念之濡染。恶灵——与上帝相对的撒但，这一形象之萌现，想必正是上述影响所致。诸如此类形象始而与犹太人格格不入，几乎不见于《圣经》。对所谓恶的观念，《圣经》的表述迥然而异：犹太人事奉异族神即是“恶”，则遭本族正神之惩。而作祟于人的恶灵，便为该神所遣。据晚近的基督教教义，撒但（魔鬼）诱使始初二人在乐园摘食知善恶树之果；而据《圣经》所述，诱惑摘食禁果者并非魔鬼，而是“蛇”。据说，“惟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创世记》，3：1）。撒但的形象只见诸《约伯记》。撒但欲陷害约伯，破其持守之纯正，而其所为又是得到上帝的许可。先知撒迦利亚讲述其所见时，曾顺便提及撒但；据说，他“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时看见撒但（《撒迦利亚书》，3：1～2）。饶有意味的是：上帝的形象居然为撒但所取代。据《撒母耳记》下卷所述，上帝因故向以色列人发怒，“就激动大卫，使他吩咐人去数点”百姓，并当即为此严惩众百姓（《撒母耳记》下卷，24：1）。而在《历代志》上卷中，同一叙述却以晚近的祭司之格调加以改制：“激动大卫数点”者已非上帝，一变而为撒但（《历代志》上卷，21：1）。
〔324〕

 尽管如此，与神势不两立的那种独特的恶灵之观念以及所谓恶的王国之观念，实则并未见容于犹太教。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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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但以理（米开朗琪罗作于1508～1512年）

总之，迄至所谓“散亡”时期以及与希腊化时期
〔326〕

 宗教—哲学思想交会的时代，犹太教依旧壁垒森严，种种抽象的玄学概念几乎无隙可入。诸如关于冥世、灵魂不灭、冥世报应等的观念，古犹太宗教中全然无迹可寻。所谓神之赏罚，即在今世；如非施之于其本身，则及于其子孙。迨至“重修圣殿”时期
〔327〕

 ，由于阶级对立加剧，则试图对宗教稍加改革，使其更加适应新的情势。于是，文士辈出。所谓“文士”，便是“律法”的通晓和阐释者，亦即宗教律法师。文士是后世的拉比
〔328〕

 之前身，同圣殿祭司并无关联，甚至似与其相对立。然而，他们亦参与圣典的编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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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约拿（米开朗琪罗作于1508～1512年）

“散亡”时期

通观犹太宗教的历史，继上述时期而来的则是“散亡”时期，即离乡背井时期。犹太人之流落异域，始于亚述和巴比伦入主年代（公元前7～前6世纪）。迨至希腊化时期，为数众多的犹太人已寓居埃及、叙利亚、小亚细亚以及地中海沿岸其他地区。犹太人为反抗罗马统治者曾两度起事（公元66～70年、132～135年），均惨遭镇压。在此期间，特别是第二次起义失败后，犹太人纷纷迁居异域。犹太人聚居区几乎遍布于地中海沿岸诸国。耶路撒冷圣殿再度为提图斯·弗拉维所焚（公元70年）。嗣后，耶路撒冷城亦被毁（公元133年）。至此，犹太人世代相传的祭祀中心荡然无存。于是，新的历史条件应运而生，且势必对宗教的演化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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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斯帖记》的羊皮卷（公元18世纪）

正值“散亡”时期，一种称之为“会堂”的犹太教社团应运而生。所谓“会堂”（希腊文συναγωγη，意即“聚会”、“结集”），既是祈祷场所，又是社会生活的中心，而且是一种特殊的社团管理机构。会堂由财力雄厚的社团成员掌管，为首者便是所谓会堂主持（世俗人士）。会堂拥有自己的金库、财产和收入（部分来自社团成员的捐输），并从事慈善事业，借以笼络社团的贫苦成员。会堂中，诵读圣典，宣讲经文，进行祈祷，但不举行献祭。据犹太教根深蒂固之仪俗，对雅赫维的献祭只行之于耶路撒冷圣殿。看来，会堂之出现始于希腊化时期。最早提及的会堂（位于埃及的亚历山大附近），约属公元前3世纪后半期。会堂不仅散布于流亡之地，而且见诸巴勒斯坦，甚至在耶路撒冷亦有迹可寻。然而，会堂之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则是始于耶路撒冷圣殿被焚。嗣后，犹太教宗教生活的重心所在，正是会堂。

犹太教的宗教思想与希腊化时期的宗教—哲学思想交互影响之加剧，是为第二个值得关注的变革。犹太人既然侨居希腊化文明诸国，通常改操希腊语（巴勒斯坦本土、叙利亚、巴比伦的犹太人则使用阿拉米语
〔329〕

 ；而希伯来文，始于公元前3世纪即已废置，仅用于经书和祈祷）。颇值得注意的是：《圣经》诸卷书早在公元前3至前2世纪已译为希腊文，即所谓的“七十子译本”（另说，为七十二“子”）——“塞普图阿金特本”。此举之倡导者为埃及王托勒密二世，其目的显然主要是在于：满足为数众多的散亡犹太人（他们已不识希伯来文）以及对犹太教极为关切的非犹太人之所需。《圣经》希腊文本的问世，有助于犹太人的宗教哲学与希腊化时期的宗教哲学之趋近。于是，一些浑融的宗教唯心主义体系应运而生（始而有亚历山大的斐洛
〔330〕

 ，后又有诺斯替教派
〔331〕

 ），并对基督教教义的创立有着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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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法书》之古老文卷

凡此种种，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见诸“重修圣殿”时期的那种犹太人的宗教隔绝已有所缓解。犹太人漂泊异乡，与属异族和异教者混居杂处——这势必导致他们的趋近。往昔曾是部落神、继而成为民族神的雅赫维，逐渐超越民族壁垒，为非犹太人信徒（即所谓的改宗者）所敬奉。他们同样领受割礼。所谓皈依新教，即异族人（信奉多神者）改信犹太教，正是“散亡”时期一个极为突出的特点。

即使犹太教的思想内蕴，也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异。这是现实生活之政治和社会的条件所致。数世纪以来，犹太人丧失政治自主，辗转受制于异族。民众曾多次起义，然而充其量无非是得手于一时（如公元前165年的马加比起义
〔332〕

 ）。通观罗马统治时期，异族压迫有增无已，起义愈益频繁，且愈演愈烈，但均遭统治者残酷镇压。于是，为摆脱压迫而祈求超自然之襄助的观念、景仰复国救主——弥赛亚的观念，与日俱增。所谓“弥赛亚”，亦即民族的领袖，将降临世间，救助犹太人挣脱异族枷锁。关于弥赛亚降临的这一观念尤隆盛于古罗马时期，成为犹太宗教前所未有的崭新特质（在此以前，举凡世间君主，无论是出身本族，抑或属于异邦，统称为“弥赛亚”，意即“受膏者”）。这一观念对基督教思想的兴起有着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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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滴智杀敌酋荷罗孚尼（米开朗琪罗作于1508～1512年）

另有一种观念与上述弥赛亚之说紧密相关，亦为犹太宗教前所未有。这便是有关未来的世界末日说。回溯往昔，犹太人所梦寐以求的无非是摆脱异族桎梏，重建独立王国。较晚近的典籍（特别是《塔木德》）中，关于在某彼域安享福乐的观念、关于未来（“奥拉姆－哈巴”）的观念有所表露（据信，虔诚的义者在未来将获应得之偿）。关于冥世境遇、死者复活等尚属朦胧的观念亦相继萌现。诸如此类观念与其往昔则格格不入。上述世界末日、死者复活、冥世果报等观念之缘起，似不无玛兹达教教义的影响。

所谓“派别朋兴”，是“散亡”时期犹太宗教另一前所未有的现象。不同的教派和派别，分别反映犹太社会不同阶级和阶层的观点和利益。约瑟夫·弗拉维的著述以及公元初年的其他文献资料，对了解这一时期诸派别颇有裨益。

正统的耶路撒冷祭司集团中，有撒都该人
〔333〕

 这一派别兴起（所谓“撒都该人”，因祭司王朝之传说中的创始者撒督而得名）。该派与圣殿息息相关，并承认宗教传统，奉行种种礼仪，否弃冥世境遇之说。圣殿遭焚，撒都该人这一派别亦随之销声匿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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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孙与雄狮相搏（修道院浮雕，公元12世纪）

与民众较为接近的为法利赛人
〔334〕

 。一些历史学者视之为民主的教派或派别，实则无非是一些蛊惑者罢了。他们故作虔诚，尊奉上帝，恪守律法，以达到欺世惑众之目的。其成员出身于统治阶层，显然同会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会堂是他们讲经论道之所。法利赛人不同于撒都该人，他们认同所谓冥世境遇之说。弗·恩格斯称之为“自私自利的恶棍”。公元前2世纪60年代犹太人起义期间，法利赛人投到罗马方面。

下层民众——农民和工匠，则归属于另一派别，即艾赛尼派。艾赛尼派社团持守禁欲生活，屏弃繁缛仪礼。他们主张财产公有，并实行所谓“消费共产主义”。艾赛尼派同样笃信冥世境遇，认定虔诚者可得善报。

有关艾赛尼派的文献，近年来续有大量发现（对其研究尚嫌不足），即所谓“库姆兰古卷”（首批发现于1947年）。《库姆兰古卷》中所述，显然正是反映了艾赛尼派社团的生活景况。

“塔木德”时期

犹太人的第二次起义（公元132～135年），复遭罗马帝国镇压。犹太人从此被最终逐离巴勒斯坦，流落于罗马帝国各个地区。这一时期，他们与帝国其他居民的关系再度有所变易。帝国经济衰落，特别是公元3世纪以来，贸易与货币流通萎缩，犹太人与比邻而处的居民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减弱，犹太商人的影响趋于衰微。于是，宗教宣传渐趋低落，昔日见诸犹太人的那种民族—宗教隔绝则有所回潮。基督教已从犹太教分离而出。犹太教与希腊化时期的宗教哲学之间的交互影响，几近绝迹。

《塔木德》
〔335〕

 便是这一时期（即犹太人的宗教隔绝趋于回潮的时期）之典籍。《塔木德》极为浩繁，为有关日常生活、宗教信仰的典章和律法汇集；公元3至5世纪，由居于巴比伦和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编成。《塔木德》分为两大部分：一为《密西拿》
〔336〕

 ，成书较早，为律法之“复传”（亦即讲述），包容广博；一为《革马拉》
〔337〕

 ，成书较晚，为讲述之讲述。两者又各自分为《哈拉卡》
〔338〕

 （律法与仪礼章则汇集）与《哈加达》
〔339〕

 （传说、轶事、律法传闻等）。《密西拿》以希伯来文书就，《革马拉》则采用阿拉米文（当时东部犹太人的通用文字）。《塔木德》有两种文本并传于世，即“耶路撒冷本”（又称“耶路撒冷塔木德”）和“巴比伦本”（又称“巴比伦塔木德”）。嗣后，迨至公元6至10世纪，复有种种释经之作（统称“米德拉西”
〔340〕

 ）附于《塔木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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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于库姆兰的《死海古卷》（约属公元1世纪）

《塔木德》形成于犹太富有者、商人和奴隶主阶层，势必为其所用。综观这一典籍，犹太教社团内部种种深刻的矛盾清晰可见。所谓虔诚的、有学识的富有者和奴隶主，即“塔尔米德－哈哈姆”（Talmid chacham，意即“有学识者”、“熟谙律法者”），较之一般平民百姓，即“阿姆－加阿雷兹”（世俗之民）——农民和工匠等，其境遇截然不同。对所谓“阿姆－加阿雷兹”，《塔木德》持之以鄙夷。所谓“阿姆－加阿雷兹”中，亦有富有者。据说，他们只需行善并习读“托拉”
〔341〕

 ，便可永享冥福。而此等冥福，贫穷者则可望而不可即。至于奴隶，《塔木德》则毫不顾及。他们被排斥于犹太教社团之外——况且，犹太奴隶主所蓄奴隶又多为异族。犹太教与基督教迥然不同，从不给奴隶以慰藉。

公元始初数世纪以来，《塔木德》便成为犹太教社团全部生活之所本。其影响不仅及于宗教生活，而且囊括法制生活与社会生活。犹太人既失去祖国和世俗政权，则结为社团，散处于异族和异信仰的民众之中，同时又为本教社团首领“塔尔米德－哈哈姆”严加辖制。这些首领后又称为“拉比”。犹太信众每当困惑之际，即求教于拉比。拉比则求教于《塔木德》，以期排忧解难。在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中，事无巨细，无不衡之以宗教律法，唯熟谙宗教者（拉比）之说是从，确认其无上权威。此俗相沿日久，犹太人则更加囿于重重壁垒，与异信仰民众愈益隔绝。这正符合犹太教社团富有的上层集团的利益，而犹太人中的贫者则势必完全任其摆布。

[image: alt]


大卫雕塑像（米开朗琪罗作于1504年）

中世纪的犹太教；理性主义与神秘主义

中世纪早期，犹太人流落于罗马帝国诸行省，其足迹并远及帝国疆域之外。颇多犹太人最初聚居于西班牙（塞法尔德·犹太人
〔342〕

 之中心）。嗣后，颇多犹太人又聚居于德国（是为阿什克纳济·犹太人
〔343〕

 ）。居于阿拉伯诸哈里发国家的犹太人，为数众多。他们主要从事手工业、经商和放债牟利，间有以务农为业者。伴随阶级分化的加剧，拉比上层（即所谓释解《塔木德》者）对普通犹太人的压迫日甚一日。艰辛竭蹶的民众对其压迫者的反抗时有发生，并酿成所谓卡拉派（即阿南派）
〔344〕

 运动［所谓“阿南派”，因其领导人阿南·本·大卫而得名］。卡拉派力主否弃《塔木德》，执著于复返“纯”摩西教义。卡拉派运动席卷濒临黑海地区。它发端于哈扎里亚
〔345〕

 （公元8至10世纪，犹太教被奉为其国教），继而延及克里米亚。时至今日，克里米亚和立陶宛仍可见卡拉派之踪迹。他们与虔奉《塔木德》的犹太人始终互不相容。旧俄时期，沙皇政府加之于犹太人种种贬抑，而对卡拉派却另眼相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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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祷中的拉比——宣道者、熟谙《塔木德》者

大多数犹太居民处于会堂式社团体制（即所谓的“卡哈尔”
〔346〕

 ）的禁锢下，唯拉比之命是从。拉比——富有者的代言人，则成为威严煊赫的裁决者。他们不仅主持宗教事务，而且审理世俗事宜。

公元7至12世纪，居于阿拉伯之哈里发疆域内的犹太人，不仅财力日益雄厚，而且接受繁盛于上述国家的高度文化。在一定意义上说来，阿拉伯文化的主要发祥地，即处于北非和西班牙。正是在这里，自由思想萌生于穆斯林和犹太人中。与自由思想相伴而行的，则是这样一种尝试：使《圣经》和《塔木德》中已陈腐的教义适应于复杂的经济生活条件，适应于高度的科学水平。诸如此类尝试所循之趋向有二，亦即理性主义（唯理主义）和神秘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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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制灯台——八灯盏象征纪念马加比运动之节期的八日（属公元1800年）

摩西·迈蒙尼德居于埃及，是为犹太神学家中首屈一指的理性主义者。在其为数众多的著述中，他执著于使宗教与当时的科学和哲学相得益彰。他对亚里士多德哲学备加推崇，并博采于穆斯林理性主义派别——穆尔太齐赖派
〔347〕

 之教说，试图诉诸理性和比喻，对充斥于《圣经》的种种神迹和奇思异想加以阐释。迈蒙尼德将犹太教教义归结为“十三信条”
〔348〕

 ，使其不再囿于不可胜计的繁文缛节。为了说明上帝之存在，他并提出一系列所谓“科学”论证。对这一自由思考者，纯正的拉比则冷眼相待。迈蒙尼德既殁，墓碑上竟铭刻下列语句：“摩西，迈伊蒙之子，可憎的异教徒。”

尚有一些犹太神学家则另辟蹊径，以期摆脱所面临的矛盾，亦即凭依纯神秘主义。于是，喀巴拉派便应运而生。该派在西班牙的影响尤为巨大。这一派别之隆盛于世，颇受溯源于新柏拉图学说
〔349〕

 的穆斯林神秘主义之影响。所谓“喀巴拉”
〔350〕

 ，希伯来文为“承袭”或“传授”之意。喀巴拉派主要典籍为《佐哈尔》（即《光辉之书》）
〔351〕

 ，成书于13世纪。《佐哈尔》以及喀巴拉派其他典籍之要义，在于泛神论的神祇观念，亦即认定：神是无限的、无定形的存在，无任何属性可言。人们只有凭借神名、构成神名的字母以及与这些字母相应的数字所具有的神秘意义，始可获致对神的认识。喀巴拉派沉溺于种种数字组合（似乎诸如此类数字即是神之神秘流溢），并执著于种种法术咒语等的组合。他们宣称：世间无所谓恶，恶无非是善（即神）的外壳。这种为社会邪恶所作的辩解，可谓别出心裁。喀巴拉派笃信所谓灵魂转生之说。据他们看来，负有罪愆者之灵托生于另一躯体——或为人身，或为兽体；迨至罪愆赎尽，始可臻于洁灵之域。喀巴拉派又信所谓不洁之灵，并以玩弄种种招摇撞骗的伎俩为能事，宣扬借此可为病者祛除病患。

资本主义时期；哈西德主义；“哈斯卡拉”运动

迨至欧洲进入资本主义以及资产阶级文化鼎盛时期，种种前所未有的思想派别在犹太人中相继兴起。诸如此类思想派别，同样是犹太居民中的种种社会矛盾之反映。神秘主义的和理性主义的思想复萌。民众对极度炽狂的拉比教说积怨已久，上述思想便是其心声的反映。神秘主义以哈西德主义
〔352〕

 的形态见之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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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浮雕——提多（提图斯）大军攻陷耶路撒冷胜利归来（属公元70年）

“哈西德”一语（意即“虔诚者”），早在中世纪即已见诸犹太人。迨至18世纪中叶，哈西德运动在俄国西南部的犹太人中始告形成。当时，这一地区的穷苦犹太人，地位尤为卑微，生活尤为窘迫。哈西德主义的创始人为以色列·贝希特（生平事迹不详）。他宣称：拉比之“说教”以及人们对繁文缛节的恪守，均属徒劳无益；应通过如痴如狂的祈祷，力求与神直接相通。据哈西德派之说，所谓“与神相通者”，并非一切凡夫俗子，而主要是那些与众不同的“纯正者”，即所谓的“柴迪克”
〔353〕

 。于是，诸如此类“柴迪克”（即“圣者”）的世袭集团，相继在哈西德派中出现。而这些所谓“圣者”，无非是一些江湖术士，假借所谓“祝福”对信者巧取豪夺。哈西德派与正统派（即“米斯纳赫德”
〔354〕

 ）水火难容；后来，其关系渐趋和缓，如今则和睦相处。

犹太人中的理性主义运动则采取“启蒙”形态，即所谓的“哈斯卡拉”
〔355〕

 （德国境内尤甚）。而上述所谓“启蒙”，其鹄的实则在于：屏弃宗教传承，或力求使宗教传承有所松弛和趋于衰微（摩西·门德尔松及其追随者）。嗣后，哈斯卡拉运动演化为犹太复国主义，并鼓吹在巴勒斯坦地区重建犹太国
〔356〕

 。

拉比体制

然而，为数众多的犹太人，特别是犹太贫民、手工业者、小商人、部分工人，依然处于虔奉《塔木德》之拉比所施加的精神禁锢之中。《塔木德》精神，在会堂社团中仍居于左右一切的地位。

通观《塔木德》这一典籍，种种典章律例可谓完尽已极；犹太教徒日常生活的一切范畴，事无巨细，尽皆囊括其中。诸如此类典章律例竟有613条之多。《塔木德》十分浩繁，为了便于阅读，早在16世纪即已编成一部宗教礼仪大全，作为《塔木德》之纲要。此书称为“舒尔汉－阿鲁赫”
〔357〕

 ，成为犹太教徒的必读之书。犹太教律规之繁缛，世界上任一宗教均无法与之相比拟。由此可见，犹太教是如何因循守古、坚顽执著。然而，为数颇多的律规与现代生活条件相悖，势必要作某种诠释，或索性予以规避。凡此种种，拉比自然责无旁贷。拉比可晓谕信者：如何待人处世，如何规避律法而又貌似虔诚。拉比的言辞，俨然如同谕旨。既然烦劳拉比，无疑要有所酬谢；于是，这又往往为社团内富有者开方便之门。拉比并主持宗教法庭，即所谓的“贝特－丁”。每逢遇有纠纷，犹太人则提交贝特－丁审理，而非仰赖国家的法庭。

然而，拉比绝非教职人员（不同于基督教和佛教的僧侣）。他们并无公开职司，而只是以个人身份行事，却拥有极高权威，被尊为师长，被视为熟谙“圣典”者。

会堂社团的慈善体系，堪称制驭犹太教徒的重要手段。所谓“兄弟会”（“赫弗罗斯”），即属之。这是一种互助组织，其范围之广延及生活一切领域。所谓慈善赈济，则将贫苦犹太人束缚于“卡哈尔”体制，不得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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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制灯台——犹太人地下墓穴顶部绘画（公元3世纪）

拉比既然为犹太资产阶级效力，势必同时以维护所在国家统治阶级的利益为己任。其政府则使之为己所用。譬如，沙皇政府便设有所谓“官方拉比”，并授以特定的行政职权。

仪礼；禁忌；节期

通观犹太教徒的生活，无不受制于种种宗教仪礼和戒规。膳食、衣着、装束、作息、祈祷、节期，无一不务须恪守如仪。种种有关事宜，以及何时当行，何时违戒，律法均有明示。幼婴降生第8日，即施以蛮野的割礼手术。犹太教徒动辄伴之以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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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的墓碑（公元16世纪）

上述有关膳食的禁忌和戒规，迄今依然不胜枚举。凡是犹太人聚居的城镇，通常均有专事屠宰者（“绍伊赫特”）。他们谙于有关屠宰牲畜的繁文缛节，以确保获得洁净之肉（即“入膳之肉”，称为“科舍尔”）。所谓洁净之肉，须在特定的肉店出售；否则，即成为不洁者（即“禁食之肉”，称为“特雷弗”）。

至于服饰，亦有种种特殊的礼制：男子须着长袍，长袍系用单一毛料制成，口袋缝于腰下，头部无时无刻不裹以头巾，——即使睡眠亦不例外。男信徒皆留须，蓄长鬓发；每逢祈祷，则着特制罩衫，称为“塔莱斯”（“塔莱特”）；如此等等。沐浴之礼，繁琐异常，妇女尤甚。沐浴须行之于特定的净池（浸礼池），称为“米克瓦”（须用非流动之水）。犹太人之守安息日
〔358〕

 ，戒规尤为严刻。每逢节期，不仅不得从事任何劳作，而且不得烹饪，不得举火，不得搬动什物，不得触及钱币，如此等等。

至于一年一度的众多节期（其由来上文已述及），迄今犹守之。诸如：逾越节
〔359〕

 ，行于犹太教历尼散月14日；五旬节
〔360〕

 ，行于逾越节后的第50日，即古时之所谓“收获节”；吹角节
〔361〕

 （即新年，定于秋季，亦即提什黎月第7日）；赎罪日
〔362〕

 ，行于新年后的第10日；住棚节
〔363〕

 ，行于秋季，持续7日，皆搭棚以居；普珥节
〔364〕

 ，行于春季，为志《圣经》故事中以斯帖和末底改的事迹而立；如此等等。

宗教对犹太教社团的生活影响极深；其原因在于：犹太人实行一整套宗教教育和培训制度。儿童自五六岁便就学于会堂学校（“埃希博特”、“赫德尔”
〔365〕

 ）。学习内容纯属宗教性，而且强行灌输：入学儿童强制习诵《圣经》和《塔木德》经文。教师（“麦拉麦德”）只谙于诵读经书，其他则一无所知。

犹太教不仅力图将压迫神圣化、合理化，而且视男女不平等为天经地义。犹太教将妇女置于受制于人的地位——家庭中或社会上，处处皆然。《塔木德》加之于妇女的屈辱性戒规，不胜枚举：妇女不得出庭作证，不得无盖巾走上街头，如此等等。据《塔木德》之教义，妇女无非是丈夫的奴仆罢了。祈祷为每一犹太教徒日日所不可或缺。每逢祈祷，男子感谢上帝未使其成为女身；而妇女则须感谢上帝使她成为女身，供男子役使。

现代主义；以色列国家

时至现代（始于19世纪初），种种尝试屡见不鲜。其目的在于：使犹太教现代化，使其显然与当代社会—经济制度和文化不相适应的状况有所改善。对《圣经》中的表述，许多“开明”卫道者则视为比喻而加以释解，并宣称《塔木德》中的戒律并非一概必需。会堂的种种礼拜仪规，已施以现代化（布道采用当地使用的语言，并伴之以音乐，如此等等）。犹太教自由派与正统派之争，方兴未艾。

时至今日，犹太教被奉为以色列的国教。在以色列，《圣经》及《塔木德》的律规仍在立法和司法领域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犹太人与非犹太人通婚严遭禁止，学校仍设置宗教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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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结在耶和华（雅赫维）的带领下抵达遍地骸骨的平原，并聆听上帝的训诫



第20章　古希腊人的宗教

古希腊人的宗教为人们所悉心探考，较之其他种种非基督教的宗教为早。然而，某些根深蒂固之见或失之于偏颇，或纯属谬误。

时至今日，人们往往依然步黑格尔之后尘，将古希腊宗教称为“美的宗教”。这种施之于古希腊人的宗教之理想化，无非是基于极为片面的了解。人们熟悉古希腊人的宗教，主要是依据荷马史诗以及古典时期的神像和神殿。而实际上，这是出于一种误解。荷马的史诗无疑是精湛之作，至于有关古希腊人的宗教，即使有关该史诗赖以形成的时期之宗教，包蕴于其中的无非是浅陋、偏狭之见罢了。由于荷马对待神祇往往极为不恭，即使古希腊时期的希腊人对其亦颇感疑惑。至于古希腊雕塑和建筑的经典之作——神像和神殿，均堪称不可企及的、美与艺术和谐之典范。因此，与其说它们是希腊民族宗教信仰的展示，毋宁说是古典希腊的造型艺术之高度发展的见证。菲迪亚斯、斯科帕斯、普拉克西特勒斯的雕塑，伊克提诺斯、卡利克拉特斯的神庙建筑等——诸如此类旷世杰作，所包涵有关古希腊宗教的意蕴确实也微乎其微。其景况颇似（倘若与其他时期相比）米开朗琪罗、拉斐尔、提香的伟大作品之与基督教。

对古希腊宗教之探考，尚存在另一种偏执的倾向，即通常无不着眼于神话。古希腊神话固然丰富异常、瑰丽多姿，然而，如将全部宗教一概归结于神话，或将神话视为古希腊宗教最突出的范畴，那就大错特错了。古希腊宗教的仪礼，以及它的社会情状、政治影响、阶级作用，无一不是对古希腊人的宗教进行探考时所应关注者，其重要性并不亚于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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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克里特人之仪式舞与观众（发现于克诺索斯的装饰画，克里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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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性献祭仪式（公元前442～前438年，现藏雅典卫城博物馆）

对古希腊宗教的探考，尚有一种痼习，即执著于将古希腊宗教单纯视为出于假定之原始印欧人的宗教之延续和发展。
〔366〕

 实际上，神话学派奠基人（雅科布·格林、马克斯·米勒等）所持这一见解，现已很少为学术论著所推崇。早在20世纪初期，奥托·凯恩即已提出颇为中肯之见，认为必须否弃所谓古希腊宗教乃是“原始印度·日耳曼人”的崇拜的遗存之说。比较神话学的“肥皂泡”已经破灭。“希腊诸神被造于希腊，欲考知其究竟，仍须置之于希腊。”
〔367〕



对待古希腊宗教另有一种谬误、浅陋之见，即往往将它与古罗马宗教混为一谈。其原因无非是在于：古罗马人与古希腊人早有交往，希图将希腊诸神与其所信奉之神相浑融。于是，相沿成习，遂有“古希腊—罗马”诸神之称，或者希腊神祇被赋以拉丁文之称谓。而实际上，古希腊人的宗教与古罗马人的宗教迥然不同。

文献资料

可据以对古希腊宗教进行探考的文献资料异常丰富。考古文物不胜枚举，并已对之加以翔实探考。许多古希腊时期的神殿、神像，迄今依然有遗迹可寻。为数众多的陶瓷器皿，绘有种种神祇形象和神话情节（即所谓的“瓶画”）。与其有关的典籍同样极为丰富。古希腊的文学典籍十分可观，仅举其中最著者。
〔368〕



古希腊文学典籍中最著者，当推所谓“荷马史诗”，即《伊利昂纪》
〔369〕

 和《奥德修斯纪》
〔370〕

 。两者约形成于公元前9至前8世纪，所用语言为爱奥尼亚方言
〔371〕

 （两部叙事诗究竟出自何人之手，迄无定论）。《荷马颂歌》亦属之。所谓“荷马颂歌”，乃是一些作品的统称。另有一些典籍同样至关重要，诸如：赫西奥德（彼奥提亚诗人，公元前8～前7世纪）的长诗《劳作与时日》和《神谱》
〔372〕

 ；公元前7至前6世纪的抒情诗人阿尔克曼、斯特西科罗斯、伊比科斯、品达罗斯等的诗作
〔373〕

 ；公元前5世纪伟大的雅典悲剧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的剧作
〔374〕

 。

公元前5至前4世纪的历史—地理著作和哲学著作，颇为丰富。诸如此类著作出于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色诺丰
〔375〕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之手。

希腊化时期的诗人和作家（罗得岛的阿波罗尼奥斯、忒奥克里托斯）以及古罗马时期著作家的著述，亦可跻于古代典籍之列。
〔376〕

 至于古罗马时期的著作家，尤以公元2世纪的几位著作家为其中的佼佼者，亦即：普卢塔克（著有《列传》）
〔377〕

 、鲍萨尼亚斯（著有《希腊风物志》，对为数众多的祭所和仪礼有翔实记述）、琉善（对宗教神话不乏针砭）。

远古阶段；爱琴文化时期的宗教

至于古希腊宗教的历史根源及其远古阶段的风貌，迄今依然是古希腊人的宗教诸问题中最为艰深、最为朦胧者。古希腊宗教中溯源于纯属假定的共同印欧时期之成分，质言之，确也十分匮乏，归根结底，无非是寥寥数神之名罢了。就词源而论，诸如此类神名与印欧语其他民族之神名相近似，诸如：Zeus（宙斯）［梵文之Dyaus（帝奥斯）］、罗马之Jupiter（尤皮特）［日耳曼之Tiu（提乌）］、Uranos（乌兰诺斯）［梵文之Varuna（伐楼那）］。依据上述词源的比较从事探考，所获势必微乎其微。

再则，近数十年来，伴随古爱琴文化的发掘（亚瑟·伊文思等，20世纪初），古希腊人的宗教与其前人（或祖先）的信仰有何关联的问题，势必为人们所关注。他们正是公元前3千年代至前2千年代爱琴文化（即克里特—迈锡尼文化）的主人。迄至不久前，这一问题仍扑朔迷离。克里特—迈锡尼文字尚未解读前，对爱琴人及其社会制度和宗教的了解，确属支离破碎，——可资依据者无非是实物和造型艺术品——壁画、雕塑品等。而诸如此类文物史料，伊文思对其有一恰切的比喻，即犹如“未附说明之图”。至于克里特—迈锡尼文化的主人与古希腊人两者之间的历史承续以及种族渊源究竟如何（是希腊人自外域而来，取前者而代之，抑或希腊人本身在某种意义上即是前者的后裔，克里特—迈锡尼文化的哪些成分又为继之而来的古希腊文化所承袭），一度颇感朦胧，有些问题迄今仍悬而未决。

[image: alt]


向所谓“双面斧”之献祭（发现于克里特岛之彩色画，属公元前2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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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诺索斯之石柱，上有双面斧的象征

上述种种问题，复加之以有关希腊人传说中的前居民——佩拉斯格人
〔378〕

 和莱莱格人
〔379〕

 的探考与之错综交织，则愈益繁复。近年来，虽然语言学家对佩拉斯格语（曾对希腊语有所影响）的研究颇有建树，而有些问题仍待探考。譬如，佩拉斯格人是否即是爱琴文化的创造者，是否即是克里特象形文字以及“线形文字A”的使用者，抑或其创始者为其他民族？由此可见，有关古希腊宗教的佩拉斯格层次问题尚待探考，尽管种种颇有价值的新著相继问世，诸如简·哈里森、马丁·尼尔松、B. 迪特里希以及英国历史学家乔治·汤姆森等学者的著作。
〔380〕



近数十年来，学术界在这一领域取得极大成就。1953年，英国青年学者文特里斯译解克里特“文字B”成功（“文字A”，迄未解读），迈锡尼、皮洛斯、克诺索斯的许多铭文遂得以释读。索·雅·卢里耶继而作了尤为深入的探究。据考证，铭文系以希腊语的古亚该亚方言书就。由此可见，爱琴文化的主人即是诸希腊部族，——至少在该文化的晚期阶段是如此。

下文将就目前所知，对克里特—迈锡尼时期的宗教状况加以介绍。

人们所崇敬的诸般器物中，双面斧居于显著地位。所谓“双面斧”，既似某种特异器物，又似某神的表征（据信，属雷神）。诸如此类双面斧，发现颇多。其形体或过大，或过小，显然并非用作工具。双面斧造型亦有发现。看来，双面斧崇拜使亚该亚人
〔381〕

 同小亚细亚民族有某种关联。据赫梯人看来，双面斧是雷神特舒布的表征。卡里亚人语言中的labris（“拉布里斯”），即是“双面斧”之意。“拉比林特”为代达洛斯所修建迷宫之称谓，亦可理解为“双面斧之宫”。

嗣后，卡里亚
〔382〕

 又有敬拜宙斯·拉布兰得奥斯的习俗。

亚该亚人似尚有敬拜双盾之风。诸如此类双盾，在克里特岛考古发掘中时有发现，其形状颇似“8”字。
〔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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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牙和黄金雕铸像：双手持蛇的女神（发现于克诺索斯，公元前2千年代中期）

毋庸置疑，某些动物亦为人们所敬拜。敬牛之风尤盛。屡见不鲜的牛像和斗牛图，即可资佐证；另有一镌刻于印章上的图像，尤甚。这一图像饶有意味：躯体和腿与人一般无二，却有牛蹄、牛尾、牛首。此怪之前，有一男子垂手而立。此情此景，不禁令人想起一则希腊神话。相传，有一魔怪弥诺托，人躯牛首，即栖身于克里特之“迷宫”（“Labyrinth”）。对蛇之崇拜，亦有传布；与此有关的造像，比比皆是。有一些女像，双手各握一蛇，似为司蛇之女神或事奉圣蛇之女祭。某些飞禽，诸如鸽子，似亦为人们所敬奉。徽章格调的动物图像时有发现。诸如此类图像为：两动物矗立于主体两侧，呈对称状。爱琴时期的动物膜拜，颇有可能溯源于图腾崇拜。
〔384〕



所谓拟人神，显然已为人们所敬奉，其中多为女性神。综观种种所崇奉造像，女像比比皆是。譬如，有一造像饶有意味：一妇女高举两臂而立，前有一犬，前肢亦作扬举状。不久前释解的米诺斯铭文中所提及一些称谓，颇似古典希腊时期诸神之名，诸如阿尔忒弥斯、波塞冬、赫尔墨斯、赫拉、宙斯、赫斯提娅等；然而，是否确属同一神，尚无定论。
〔385〕



对日或月的崇拜，已有迹可寻。轮状物的崇拜，即可为之佐证。对岩石和圣树的崇拜，显然业已有之。一些洞穴或成为葬处，或成为祭所，显然与某些宗教观念有关。特定的圣所，迄未发现。除行祭于洞穴外，似亦行祭于露天之所。显而易见，祭司业已有之，且多为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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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克里特岛之母神

有关克里特—迈锡尼文化的主人所奉宗教之文物资料，大体即如上述。依据如此匮乏的资料，自然很难对这一宗教的状况和种种形态加以论断。

据我们目前所知，克里特—迈锡尼文化的主人是希腊－亚该亚人（至少晚期是如此）。至于亚该亚人同古典时期的希腊人有何历史渊源，尚待探考。显而易见，古希腊的爱奥尼亚人诸部落，继而多里安人
〔386〕

 诸部落先后侵入。这些部落的文化发展水平，远较亚该亚人为低。迈锡尼文化遂趋于泯灭。

由此可见，所谓克里特—迈锡尼时期的宗教，绝不可一概视之为古希腊宗教的早期阶段。古希腊宗教是十分驳杂的混成体，历史渊源各异的种种成分纷然杂陈于其中。然而，毋庸置疑，克里特—迈锡尼时期宗教的众多成分，依然留存于古典时期
〔387〕

 希腊人的信仰和仪礼，——尽管只有遗迹可寻，而且已属改铸。有关古希腊宗教中保留有众多诸如此类遗存的问题，瑞典学者马丁·尼尔松和英国历史学者乔治·汤姆森已有令人信服的论证。

有关其历史沿革

可加以探考之古希腊人的宗教为期较长，历时近1500年之久（迈锡尼—克里特时期尚未计算在内）——始于公元前1千年代，迄至公元4世纪基督教之隆盛。尽管如此，对如此久远的宗教历史沿革加以考察，未必径情直遂。看来，似乎理应作出下列推断：荷马（公元前9至前8世纪）的叙事诗，反映古希腊人宗教发展的早期阶段；而鲍萨尼亚斯（公元2世纪）的《希腊风物志》，则反映其晚期。然而，倘若对种种文献典籍作较为认真的探究，便可发现大谬不然。上述推断绝非可毫无保留地予以接受。综观荷马叙事诗，与确属古老的成分相并而存者，尚有种种十分繁复、业已变异的观念。但是，在鲍萨尼亚斯、普卢塔克、琉善及其他晚期著作家的著述中，种种极为古老形态的宗教信仰和仪礼亦屡屡有所反映。由此可见，对古希腊人宗教的诸发展阶段进行探考，不可一味着眼于文献资料所属年代的顺序，而应诉诸种种尤为繁复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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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神盖娅

图腾崇拜的遗痕

图腾崇拜这一极为原始的信仰形态，在古希腊宗教中依然有迹可寻——虽则微弱，却清晰可辨。尚有争议的文献资料固然不足为凭，而仅就古希腊人的神话和仪礼而论，图腾崇拜的遗痕历历在目。譬如，有关米尔弥冬人
〔388〕

 部落源出于蚂蚁的神话，即不失为鲜明的例证。不仅如此，其部落名称Myrmidones，来自希腊文μυρμηξ，意即“蚂蚁”。关于克克罗普斯的神话，则是另一例证。相传，克克罗普斯为阿提卡王，人首蛇身，曾建克克罗皮亚城堡。关于宙斯的一些神话，可视为图腾崇拜信仰的遥远回响（相传，宙斯与凡间女子相会，或化为牡牛，或化为天鹅，或化为金雨
〔389〕

 ）。妇女与图腾交合而孕，乃是图腾崇拜范畴尽人皆知的构想。许多神祇的形象，亦可视为图腾崇拜的反响（虽已颇为朦胧）。诸如此类神祇虽已拟人化，但仍保留种种遗痕——或表明源出于某种动物，或显示与某种动物并与某一特定地域相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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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神与巨灵相搏（约公元前525年，现藏希腊德尔斐博物馆）

诸如阿波罗之与牡狼、阿尔忒弥斯之与牝熊和扁角鹿、赫尔墨斯之与绵羊、赫拉之与牝牛或牝山羊等等，即属之。此外，一些地区尚有施之于某些动物以“塔布”之风。拉科尼亚
〔390〕

 的波塞冬湖之鱼、泰格亚
〔391〕

 附近一山峦之龟，似亦应属此列。

狩猎崇拜的遗痕

远古狩猎崇拜的遗痕依然留存。迄至公元2世纪，亚该亚地区的帕特雷城
〔392〕

 ，一年一度仍为阿尔忒弥斯·拉弗里娅举行祭典。这种祭典可视为鲜明的例证之一。每逢祭典初临之日，祭司则乘鹿车隆重出巡；翌日，举行盛大献祭仪式。形形色色的野兽（鹿、羚羊、野猪、熊和狼等）以及家畜、家禽，活生生置于祭坛之上，复加之以木果，一并焚烧。仪式肆虐已极，其景象惨不忍睹，颇似狩猎者的祭宴。较之那种关于古希腊所谓“美的宗教”的传统之说，这岂不是大杀风景。

所谓天候法术仪式，同极为古老的狩猎崇拜有着不解之缘。诸如此类仪式之原初的纯法术性质，虽为行祭时所祈祝之神的形象所遮翳，却依然清晰可辨。鲍萨尼亚斯的著作中不乏饶有意味的描述；回溯其时，此俗仍有迹可寻。例如，古希腊的一个小城梅萨纳（科林斯地区），每逢利比亚热风袭来，则举行所谓禳解仪式：两人同执一白公鸡，以刀平分为二，各执一半绕葡萄园相背奔跑，后合埋于起跑之处。锡基翁
〔393〕

 附近，亦行所谓“息风”仪式：夜阑人静之时，面对祭风坛四穴念诵“美狄娅咒语”。祈雨仪式尤为习见。吕科苏拉（阿卡迪亚境内）有这样一种习俗：每逢久旱不雨，事奉宙斯·吕凯奥斯②的祭司将橡树枝条投掷水中，以期阴云密布、甘霖普降；与此同时，祭司势必要向宙斯祈祝，并奉献祭品。这种仪式的原初纯法术内核，依然清晰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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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诺斯与瑞娅

属古希腊宗教的这一极为古老的层次者，尚有对自然界为数众多的微末神灵的笃信。诸如此类神灵，无非是司掌水域和林木的宁芙女神，即群神奈阿德斯（泉源和湖泊女神）、德律阿得斯（林木女神），以及与山峦等相关联的神灵。

致厄法术和祛病法术

对致厄法术的笃信，溯源于远古；古希腊人亦有此风。显而易见，这种法术同有关地下世界幽冥之神的意象紧密相关。通观诸幽冥之神，首推暴戾女神赫卡忒。如欲咒杀某人，则借此女神及其他幽冥神之名加以诅咒。诸如此类诅咒，伴之以降厄仪式。然而，致厄法术（“厌胜”）似乎居于无足轻重的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古希腊神话几乎不知所谓巫者。据推考，基尔克和美狄娅两形象似袭自异族。
〔394〕



在医术领域，笃信法术之风极盛，而且延续颇久。即使迨至医道已见成效的时期（希波克拉底等名医业已行医济世），祛病仪式仍可见于希腊人。这种仪式通常与所谓医神崇拜紧密相关。相传，跻于医神之列者，不仅有阿斯克勒庇奥斯及其子玛卡翁，而且有阿波罗、狄奥尼索斯、得墨忒尔、赫拉克勒斯、安菲阿拉奥斯、潘（拉提里奥斯）以及为数众多的地域神、司掌疗泉之宁芙女神——阿尼格里德斯、伊奥尼德斯等（鲍萨尼亚斯《希腊风物志》，第5卷第5章第11节，第6卷第22章第7节等）。然而，诸如此类医神形象，即使阿斯克勒庇奥斯，未必可单纯视为祛病法术的化身。凡此诸神大多为地域守护神，祛病法术与其崇拜相浑融，其形象则蕴涵超自然医者的特质。

秘密会社的余痕

溯源于男子秘密会社的男性祭仪，其余痕亦属远古诸宗教形态的遗存。诸如此类男性祭仪，间或同女性祭仪相伴而行。例如，有一种旨在祀奉得墨忒尔的仪典，与祭者全为男子，行之于锡基翁和弗利乌斯
〔395〕

 两地间的圣林；妇女亦祭奉之，其祭所则在尼姆丰地区。拉科尼亚沿海地区，建有阿瑞斯神庙；其中之一每年均举行庆典，参与者均属男性，妇女不得涉足（鲍萨尼亚斯《希腊风物志》，第2卷第11章第3节，第3卷第22章第7节等）。遐迩闻名的希腊人的民族竞技（奥林匹亚竞技、内梅亚竞技、伊斯特摩斯竞技、皮托竞技），
〔396〕

 似乎即溯源于古老的男子会社。毋庸置疑，诸如此类竞技与宗教仪礼亦有关联。有迹象表明：凡此种种竞技，女子均不得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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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神宙斯（公元前4世纪）；天后赫拉（公元前3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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宙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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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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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塞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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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斯提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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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波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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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忒弥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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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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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瑞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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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墨忒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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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芙罗狄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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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菲斯托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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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墨斯

古希腊神话中之奥林波斯十二大神

纯属女性的祭仪亦见之于世。诸如此类仪式，男子则不得问津。例如，旨在祀奉得墨忒尔、科勒和狄奥尼索斯的地域性祭仪，即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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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墨忒尔之女科勒（即冥后佩尔塞福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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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事女神得墨忒尔（公元前4世纪）

冥事崇拜与家庭—氏族崇拜

古希腊人的丧葬仪规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冥世观念，溯源尤为古远。古希腊人广为采用的传统葬式，为土圹葬或墓葬。诸如此类葬式始于克里特—迈锡尼时期；后改行火葬，但为时颇短（此种葬式似为爱奥尼亚人引入。恰在其时，爱奥尼亚人称雄于此间，荷马叙事诗对其亦有反映）。然而，时隔不久，新葬式即销声匿迹，其实施者改从当地惯俗，亦行土圹葬。在古希腊人的冥世观念中，火葬之俗几无遗痕可寻；诚然，亦不乏某些蛛丝马迹。这便是一些神话情节，诸如赫拉克勒斯凭借火葬薪堆之烟气而上达天庭。然而，土圹葬加之于古希腊人所持冥世境遇观念的烙印，却清晰可见。《奥德修斯纪》（第11歌）中，诸如此类观念不无彰明较著的反映。据信，亡者之灵将在冥府“哈得斯”沉沦于悲凄之中。举凡亡灵，无论在世间为雄武的勇士，抑或为专事农耕的常人，其冥世景况几毫无二致——不外乎孤魂只影，飘忽于“哈得斯”那寂寥、幽暗之域。所谓冥世惩罚的观念亦有流传。据信，如干犯神怒，必将在“哈得斯”遭受百般折磨，犹如西叙福斯、坦塔洛斯等以及达纳奥斯的诸女。另有一种观念尤为根深蒂固，而且流布颇广，亦即：亡灵在冥府之祸福，均系于生者对应施之于其遗体的种种仪规奉行如何。据信，亡者的遗体如不妥为安葬，其灵在冥界则无安栖之所。因此，古希腊人极重丧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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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特罗克勒斯的葬礼（约公元前340～前330年）

综观古代希腊宗教，至关重要并为信者竭诚以待者，莫过于丧葬。古希腊人并不将死亡视若畏途；然而，一旦思及无人收葬，以致尸骸为众犬撕食，则不寒而栗。诸如此类观念，荷马叙事诗中亦有所反映。譬如，身负重伤、奄奄一息的赫克托尔苦苦哀求给他以重创的阿基琉斯（“啊！千万不可让米尔弥冬人的犬将我分食！”）；赫克托尔之父、白发苍苍的普里阿摩斯竟暗自求见阿基琉斯，允诺以重金赎回子尸，以便妥为安葬。索福克勒斯的天才悲剧《安提戈涅》
〔397〕

 ，其剧情同样是基于上述主题。姑娘甘愿一死，以期尽兄妹之谊，埋葬亡兄遗骸。诸如此类观念，其影响不仅见诸文艺之作，而且及于政治生活。下述史实即可资佐证。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期，竟酿成一场骇人听闻的悲剧。一些雅典将领因未收葬殁于阿尔吉努塞之战
〔398〕

 （公元前406年）的兵士而受审，并被判处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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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洛伊王普里阿摩斯恳求阿基琉斯归还其子赫克托尔的遗体（古希腊瓶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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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拉克勒斯与安泰奥斯相搏（古希腊瓶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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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佩尔修斯在女神雅典娜的帮助下斩下女妖墨杜萨之头（古希腊瓶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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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忒修斯杀死弥诺托（古希腊瓶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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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忒修斯的诸多业绩（古希腊瓶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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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宙斯劫持之欧罗芭（古希腊浮雕）

古希腊人笃信：亡者之灵日进饮食，一如生前；于是，想方设法，供奉无缺。埃斯库罗斯悲剧中的女主人公埃勒克特拉奠酒祝曰：“琼浆酹地，愿父享之。”其弟兄奥瑞斯忒斯亦向父灵祝曰：“敬告亡父，只要儿一息犹存，饮食定供奉不致有缺；如儿离弃人世，则将祀奉无着。”欧里庇得斯剧作中女主人公伊菲格涅娅，将牛乳、蜂蜜、酒浆洒布于陵墓，“以悦亡者之灵”。迄至公元2世纪，诸如此类信仰犹存于世。琉善对此即有所记述。他写道：“人们笃信，每逢祭祀，亡灵则自地府悠然而至；燔烧肉食之烟气以及洒布于地之酒浆，尽情享之。”
〔399〕



所谓冥事崇拜，构成古希腊人家庭—氏族宗教的主体。由于宗法氏族制的遗存经久未泯，冥事崇拜亦得以根深蒂固。

与氏族遗存相并见之于古希腊人者，尚有纯属家庭范畴的火灶崇拜。一家之火灶被奉为神圣，其化身为一女神，称为“赫斯提娅”。将女性奉为家灶的化身，乃是母权制的遗存。众多民族的宗教中，诸如此类现象屡见不鲜。

贵族范畴的英雄崇拜

由于名门望族分离而出，古希腊所特有的、别具一格的宗教形态，凭借氏族制土崩瓦解之废墟应运而生。这便是贵族范畴的“英雄”崇拜。

种种著述中不乏这样一种见解，亦即：英雄崇拜属晚期，乃是信神之风趋于衰微的结果。此论笔者不敢苟同。就墓志铭所用古老文字而论，“[image: alt]
 ”（“英雄”或“英烈”）一词，无非是“亡者”之意。所谓“英烈”，始而为本氏族的守护神灵、先祖和始祖。伴随名门望族的分离而出，其始祖亦被奉为崇拜对象。而声威最为显赫的氏族，其先祖（英烈）则凌驾于其他氏族的先祖之上，景仰者随之倍增。

通观希腊全境，享有尊崇的诸英雄中最著者当推赫拉克勒斯。至于赫拉克勒斯，历史上未必实有其人。再则，据流传已久的“神话学派的”观点，赫拉克勒斯被视为太阳神——这并不可取。赫拉克勒斯乃是传说中人物，被奉为雄武的先祖，为一名门望族——赫拉克利德氏族（属多里安部落）的始祖。斯巴达两王朝的君主，正是源出于这一氏族。传说中的“赫拉克利德氏族的征伐”，曾使多利亚人雄踞伯罗奔尼撒半岛大部地区，看来，确系史实（属公元前12～前11世纪）。或许正是由于这一缘故，赫拉克勒斯始蜚声全希腊；种种丰功伟绩，亦附丽于赫拉克勒斯，交相传诵。赫拉克勒斯备受世人尊崇，有关赫拉克勒斯的神话广为流传。据信，他已升举于天庭，跻于全希腊神殿之神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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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事女神得墨忒尔

锡基翁有一传说，饶有意味（参见鲍萨尼亚斯所著《希腊风物志》第2卷第10章第1节）。相传，赫拉克勒斯之子费斯托斯，曾竭力促使锡基翁人勿将其父尊为英雄（犹如以往），而奉若神明。

纵观古典时期，对英雄的崇拜虽已从氏族形态演化为较为民主的、地域公社崇拜和城邦崇拜的形态（下文将述及），而纯属贵族氏族范畴的英雄崇拜传统，依然与后者相伴而存。某些地区，名门望族仍然一手把持业已带有公众性的祭仪。例如，雅典对埃瑞克修斯和布忒斯两英雄的崇拜，即操于称为“布塔德族”的名门望族之手。这一“欧帕特里德”
〔400〕

 氏族往昔的情景，可见诸埃瑞克泰翁墙垣的壁画。

埃莱夫西斯
〔401〕

 得墨忒尔神殿的祭司，全部由欧摩尔皮德和克律基德两氏族的成员充任。他们亦兼理施之于欧摩尔波斯和克律克斯的家族祭。通观埃莱夫西斯的神秘仪式，另一些名门望族，诸如菲利德氏族、克罗科尼德氏族、科伊罗尼德氏族、欧达涅姆氏族、菲塔利德氏族和布济格氏族，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402〕



地域性的公社崇拜

总的说来，伴随氏族制的解体以及地域性公社的形成，古希腊宗教的重心移于对地域和公社的守护者——英雄和神祇之崇拜。迄至古希腊—罗马时期末年，地域性的公社崇拜始终是古希腊宗教所特有的现象之一。

鲍萨尼亚斯的著述中即提及为数众多的地域性崇拜，诸如：费内奥斯
〔403〕

 之对伊菲克勒斯的崇拜、泰索亚
〔404〕

 （阿卡迪亚）之对宁芙女神泰索娅的崇拜、菲加利亚
〔405〕

 之对欧律诺墨的崇拜、迈加洛波利斯
〔406〕

 之对风神玻瑞阿斯的崇拜、泰斯皮埃
〔407〕

 之对埃罗斯的崇拜、赫利孔山区
〔408〕

 之对利诺斯的崇拜，如此等等。许多公社所崇奉之守护神，往往赋之以普通名词或集合名词。试举以下数例。米奥尼亚
〔409〕

 敬奉所谓“慈惠之神”，称为“墨利基奥斯”；安菲萨
〔410〕

 敬奉称为“阿纳克斯”的“两统摄者”之子（卡斯托尔和波吕杜克斯）；布利斯
〔411〕

 敬奉所谓“至尊之神”，称为“墨吉斯托斯”；埃利斯
〔412〕

 所敬奉之神是所谓“城邦拯救者”，称为“索西波利斯”；阿卡迪亚诸公社敬奉所谓“女主宰者”——在神话中，此女神已与得墨忒尔之女佩尔塞福涅相混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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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拉克勒斯制服河神阿凯洛奥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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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拉克勒斯击毙格律翁等，并将其尸运回（神庙浮雕，约属公元前560年）

综观上述种种地域性崇拜，间或有极为古老的信仰形态依然留存于其中。这便是拜物教以及对岩石、河川、泉源、山峦之敬拜的遗风。在普索菲斯
〔413〕

 ，对流经该地的埃里曼托斯河顶礼膜拜，并建庙以祀。奥尔科梅诺斯
〔414〕

 居民敬拜所谓圣石，并笃信它来自天界。凯罗内亚
〔415〕

 居民敬奉所谓圣矛，笃信此矛为宙斯之权标。德尔斐
〔416〕

 有一石备受崇敬，每日须在石上洒布油脂；每逢节期，则以新剪之羊毛覆盖。在弗利乌斯
〔417〕

 ，有一铜铸山羊矗立于该城广场，居民对之顶礼膜拜。嗣后，诸如此类纯属地域性崇拜的所谓圣物，颇多与全希腊所奉神祇形象相联属，而其原初状貌依然如故。例如，泰斯皮埃地区有一未经修琢之石，被奉为埃罗斯之化身。锡基翁地区有一锥形物，被奉为宙斯·墨利基奥斯之表征。该地区有一圆柱，则视为阿尔忒弥斯之化身。对“贝提尔”（即人工修琢之石）的敬拜，在地域性崇拜中已是屡见不鲜。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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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英雄佩尔修斯殛杀墨杜萨（约公元前540年，现藏国立巴勒莫博物馆）

农事崇拜

综观种种古老的公社崇拜，对丰饶之神、农业和畜牧业佑护神的敬拜，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遐迩闻名的埃莱夫西斯神秘仪式，始而无非是对农事神，首先是对得墨忒尔的地域性崇拜。纯属农事范畴的、对得墨忒尔的崇拜，亦见诸菲加利亚。该地区居民以种种无血祭物，诸如果品、葡萄、带蜜之蜂房和新剪之羊毛，敬奉此女神。凡此种种，均置于祭坛，以橄榄油洒布其上。诸如此类祭品，系以菲加利亚公社名义向得墨忒尔敬奉（鲍萨尼亚斯《希腊风物志》，第8卷第42章第11节）。提托雷亚（福基斯
〔419〕

 ）居民为祈求丰稔而行之法术，饶有意味。提托雷亚人千方百计窃取忒拜城郊泽托斯和安菲翁墓冢之土，携回家乡，置于安提奥佩墓上。据信，这样一来，即可将忒拜
〔420〕

 土地之膏腴移去。忒拜人则百般防范，以免提托雷亚人得逞（鲍萨尼亚斯《希腊风物志》，第9卷第17章第4节）。众所周知，即使全希腊所奉之神，在很多情况下亦保留有农业和畜牧业佑护神的特质。

城邦崇拜

上述种种古希腊人的宗教信仰和仪礼，主要见诸民众和耕者的习俗，均属宗教早期形态之遗存。诸如此类形态大多溯源于氏族公社时期或原始公社解体阶段。至于古典时期，即奴隶占有制共和国鼎盛时期，其主要的宗教形态无疑是对城邦守护神的崇拜。

这种崇拜带有国家祭仪的性质，全体属民均责无旁贷。就此而论，古希腊“波利斯”
〔421〕

 不允其属民随意为之。然而，一般说来，人们对待神祇和神话则可持之以疑议；甚至可对群神待之以戏谑（犹如荷马叙事诗），并予以揶揄。古希腊宗教从不知众所恪守的教义。而祀奉城邦守护神的仪礼，则须奉行无讹。对诸如此类神祇，不许稍有亵渎，违者定遭严惩。苏格拉底的遭遇（公元前399年），即可资佐证。他曾因“不敬城邦所奉之神，而另树新神”（官方公诉书语），即遭指控，并被判处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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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农事女神得墨忒尔及其女紧密相关的埃莱夫西斯神秘仪式（古希腊浮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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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使赫尔墨斯（公元前4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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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神阿斯克勒庇奥斯（约公元前380年）

所谓“波利斯”之守护神，既有全希腊所奉之神，又有纯属地域性的神祇和英雄。对后者的崇奉，仅囿于本城邦之公社范畴。回溯往昔，英雄崇拜曾由氏族行之；迨至古典时期，则具有公社崇拜和城邦崇拜的属性。每一城邦无不奉有各自的佑护者，亦即所谓的英雄；其名往往与该城邦之称谓相契合。地处雅典城郊的法莱龙
〔422〕

 ，其居民敬奉英雄法勒罗斯（相传为“阿尔戈”英雄远征的参加者）；雅典城内居民则敬奉忒修斯、其父埃勾斯及其他英雄（似为阿提卡诸公社的守护者，诸如埃瑞克修斯、布忒斯、佩里托奥斯、阿卡得摩斯等）。科林斯
〔423〕

 居民崇奉英雄科林托斯，视之为宙斯之子；提林斯
〔424〕

 居民崇奉英雄提林托斯，视之为宙斯之孙。

赫尔米奥内
〔425〕

 地区居民崇奉女英雄赫尔弥奥涅；拉科尼卡
〔426〕

 地方敬奉英雄墨涅拉奥斯，并立庙以祀；美塞尼亚
〔427〕

 地区居民崇奉女英雄墨塞涅，即特里奥帕斯之女；法雷
〔428〕

 居民崇奉两兄弟——尼科玛科斯与戈尔伽索斯，被视为阿斯克勒庇奥斯之孙，亦系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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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女神、战神雅典娜

奥林匹亚的地方守护神为英雄佩洛普斯；皮萨
〔429〕

 的地方守护神为英雄皮索斯，被视为埃奥洛斯之孙；阿卡迪亚地区的曼提内亚
〔430〕

 ，其居民敬奉阿尔卡斯；普拉泰埃
〔431〕

 地区的居民敬奉普拉泰娅，被视为阿索波斯之女，如此等等。诸如此类被奉为守护者的英雄，人们为之立庙建祠，称为“赫罗翁”。每一庙或祠均有所谓圣地，称为“特梅诺斯”，是为举行公众庆典和献祭之所。

某些城邦亦将全希腊神殿之神奉为本地区的守护神。似可作这样的揣测：诸如此类神祇，颇多始而为地域性守护者，后因某种历史原因擢升为全民族崇奉之大神。试举数例：阿斯克勒庇奥斯始而似为埃皮达夫罗斯
〔432〕

 之神，阿尔忒弥斯似为阿卡迪亚之神，赫拉似为迈锡尼
〔433〕

 和阿尔戈斯
〔434〕

 之神，继而又为萨摩斯
〔435〕

 之神，如此等等。古希腊人往往力图将其地域性城邦守护者与全民族之神相联属。他们或者赋之以种种与诸如此类神祇的神幻亲缘，或者索性将两者混同。与此同时，地域性守护者之名往往成为神之称号。例如，流经忒拜城郊的伊斯墨诺斯河之神，后演化为阿波罗·伊斯墨诺斯；普托奥斯为一山神、彼奥提亚一公社的守护者，后演化为阿波罗·普托奥斯，如此等等。主神宙斯亦有为数众多的称号。其中有些始而显然为与其并无关联的地方神之称谓，诸如：宙斯·安凯斯摩斯——安凯斯摩斯为享祭于安凯斯摩斯山之神，无非是此山之山神；宙斯·许帕托斯——许帕托斯是许帕托斯山之神；宙斯·拉菲斯提奥斯——拉菲斯提奥斯是拉菲斯提奥斯山之神；克罗凯埃之宙斯——在拉科尼亚地区克罗凯埃为人们所信奉。

马丁·尼尔松不乏颇为中肯之见。据他看来，既然全希腊之神佑助希腊人与外敌抗衡，那么，当希腊境内诸公社间纷争迭起之时，地域性的城邦神和英雄势必成为与其相关联的公社之佑护者。由此可见，所谓城邦守护者——神祇和英雄，无非是古希腊政治割据局面在思想意识领域的反映。而诸如此类地域守护神之为古希腊大神所并合，则是古希腊诸城邦的文化和经济统一（即使尚非政治统一）趋向之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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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墨斯青铜像（约公元前530年）

全希腊神殿之缘起

众所周知，迄至马其顿时期
〔436〕

 ，上述所谓统一并未告成；而这种趋向，早在远古即已露端倪。全希腊神殿之兴起与地域神之崇拜相并而存的局面，当属更早期，似为迈锡尼城邦时期
〔437〕

 。迨至荷马时期，古希腊人的，至少是亚该亚人的所谓文化共同体，在其思想意识中已是彰明较著，并已反映于对全希腊神祇——奥林波斯诸神的敬奉。嗣后，亚该亚人、爱奥尼亚人对巴尔干半岛、爱琴海诸岛以及小亚细亚沿海地区大事攻略，并施以殖民化，伴之而来的则是居民大迁徙。看来，这对上述过程势必有所促进。在古希腊全民族神殿的形成中，叙事诗及其创作者“奥埃德”
〔438〕

 的作用颇为可观。就此而论，“荷马创造了希腊诸神”这一流传已久的至理名言，堪称某种历史真实的反映。

对奥林波斯神殿诸大神
〔439〕

 之由来进行探考，的确并非易事。其形象十分繁复，无一不是经历了漫长的演化。据最有权威的学者推断，奥林波斯诸神中不乏古老的、属克里特—迈锡尼时期
〔440〕

 之神，即所谓“前希腊神”，其崇奉者为亚该亚人。

赫拉

赫拉堪称鲜明的例证。诸女神之首、宙斯的妻子赫拉，“巨目明眸”，显然是一牛神，即远古的迈锡尼守护神。海·施利曼所从事的考古发掘中，牝牛崇拜的遗迹已有发现。据叙事诗所述，赫拉是阿尔戈斯人的守护神，继而在阿尔戈利斯备受崇奉。该地编织有种种关于赫拉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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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神波塞冬（公元前2世纪）

波塞冬

波塞冬似为伯罗奔尼撒半岛古老的海神，其崇奉者为沿海渔民。该神之称谓，迈锡尼铭文中屡有发现。嗣后，爱奥尼亚人和多利亚人相继崇奉之。泰纳龙角的波塞冬神庙，即成为拉科尼亚海上同盟之中心。波塞冬不仅被奉为海神，据信并司庇护马匹。嗣后，崇拜波塞冬之风愈演愈烈，一些地方性崇拜遂为其所包容：这一形象或使该地享祀之英雄遭到摈斥，或与诸如此类英雄相融合。

例如，翁克斯托斯
〔441〕

 （彼奥提亚）有崇奉英雄翁克斯托斯之风。翁克斯托斯竟演化为波塞冬之子，甚至与波塞冬相融合。该地即有波塞冬·翁克斯提奥斯之神庙和造像。

雅典娜

雅典娜无疑属古老之神，是城邦和城堡的守护者。毋庸置疑，诸如此类女守护神，各城邦均有所奉，并似赋之以通用名称（“女主宰者”等）。看来，嗣后其流传最广之名“雅典娜”（因该神最著名的崇奉地为雅典，故有此称），无非是一种称谓，意为“雅典女神”，亦即“雅典女”（斯巴达人即以此相称）。她的另一名号“帕拉斯”，同样是一种称谓，意即“持戈者”；尚有一名号“波利阿斯”，意即“城邦守护者”（亦即“波利斯守护者”）。见诸鲍萨尼亚斯著述之雅典娜的称谓，竟有50之多。回溯这一时期，雅典娜为全希腊最受崇敬的神之一。据《希腊风物志》所载，各地为敬奉雅典娜而立的庙宇和圣地不下73处，为此神所立的祭坛及其造像尚未计算在内。就此而论，雅典娜仅稍逊于阿尔忒弥斯。雅典娜神殿通常建于“波利斯”之城堡内。据古典神话之说，雅典娜为战神，其形象均为身着戎装、手执兵器。不仅如此，此神形象仍保留有图腾崇拜的特质：手臂擎枭，盾牌下为蛇，盾面覆以羊皮，并有橄榄木相伴。凡此种种似为形形色色图腾形象的特质，后融合于雅典娜这一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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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女神雅典娜（菲狄亚斯所作青铜像，约公元前450年）

阿尔忒弥斯

阿尔忒弥斯是最受希腊人崇敬的神之一。此神庙宇之多（约80处），堪称希腊诸神之冠。阿尔忒弥斯初为地域之神。至于其原初的崇奉中心何在，迄今众说不一。通观荷马史诗，阿尔忒弥斯为对亚该亚人持以敌意之神。人们通常据以推断：阿尔忒弥斯崇拜溯源于小亚细亚（其主要神庙位于以弗所
〔442〕

 ）。该地居民奉之为丰稔佑护神。嗣后，这一崇拜始在古希腊欧洲部分广为传布。另有一说则截然相反：阿尔忒弥斯崇拜系自希腊之阿卡迪亚传至小亚细亚，阿卡迪亚是这一崇拜之绝无仅有的、最为古老的发祥地。
〔443〕

 在阿卡迪亚地区，阿尔忒弥斯确被奉为最古老的地域神，其职司为给予猎熊者以佑助。据乔治·汤姆森推考，对阿尔忒弥斯之崇拜以及此神形象，为多种地域性崇拜浑融而成。这位学者并认为：该神形象的始原，为佩拉斯格人所奉之古老的熊神。其发祥地为濒临黑海的某一地区——抑或为高加索，也未可知。
〔444〕



依据对古典的神话和神像之探考可知，阿尔忒弥斯确是狩猎神；其形象为一处女，通常有一扁角鹿形影相随。至于阿尔忒弥斯同月亮的关联，无疑出于神话虚构，既未见诸宗教信仰，亦未见诸宗教仪礼。而民间信仰的痕迹，却见之于阿尔忒弥斯的种种地域性称谓。诸如此类称谓不胜枚举，仅鲍萨尼亚斯所述便约有40之多。其中有些与其崇奉之地或有关名称相联属（诸如布拉夫龙之阿尔忒弥斯
〔445〕

 、兰佩亚之阿尔忒弥斯
〔446〕

 、费雷之阿尔忒弥斯
〔447〕

 、与阿尔斐奥斯相关联之阿尔忒弥斯
〔448〕

 、斯提姆法洛斯之阿尔忒弥斯
〔449〕

 ，等等）；有些则显然是与并不联属的神祇和人物形象之名相缀合（诸如阿尔忒弥斯·欧律诺墨、阿尔忒弥斯·狄克提娜、阿尔忒弥斯·伊菲格涅娅、阿尔忒弥斯·伊索里娅、阿尔忒弥斯·利谟纳提斯、阿尔忒弥斯·奥尔提娅，等等）。诸如此类称谓不失为又一例证，可据以说明：对阿尔忒弥斯之崇拜曾风靡希腊全境，为数众多的地域性崇拜包容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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狩猎女神阿尔忒弥斯（公元前6世纪，现藏德尔斐博物馆）

阿波罗

阿波罗（福玻斯）这一形象极为繁复（尚有待探考），在古希腊的神话和宗教中居于十分显著的地位。至于阿波罗崇拜之缘起，堪称众说纷纭，迄无定论。阿·费·洛谢夫对此有翔实的探考。
〔450〕

 这一形象的沿革，显然同阿尔忒弥斯之由来紧密相关。无怪乎在古典神话中，该两神被视为一母同胞，均为拉托娜（勒托）与众神之父宙斯所生。据某些学者（如凯恩）推断，犹如阿尔忒弥斯，阿波罗亦为古老的阿卡迪亚之神，其职司为佑助牧者。而多数学者则认为：阿波罗这一形象来自异域，其发祥地为小亚细亚。此说较为可信——尽管迨至古典时期，对阿波罗之崇拜已与为数众多的纯属地域性的崇拜相融合。至于“阿波罗”此名的释析，其说不一：或认定为“窒杀者”（来自希腊文απολλυμι，意即“窒杀”），或断言为“畜群庇护者”（来自多利亚语απελλα，意即“畜群”）。然而，有一点却毋庸置疑，即其名并非萌生于希腊。迨至贝·赫罗兹尼译解赫梯文字成功，始知赫梯诸神中有一神称为“阿普卢纳斯”。据赫罗兹尼推考，“阿普卢纳斯”属闪米特语或巴比伦语。据巴比伦语，abullu（“阿布卢”）为“门户”之意。阿普卢纳斯似为城关守护神，亦即城邦守护神。
〔451〕

 见诸荷马史诗的阿波罗，同阿尔忒弥斯毫无二致，对亚该亚人亦持之以敌视，而对特洛伊人则予以佑助。通观迈锡尼铭文，尚未发现阿波罗此神的蛛丝马迹。嗣后，崇拜阿波罗之风，显然经由爱奥尼亚人传入希腊。提洛岛便有崇奉阿波罗之全爱奥尼亚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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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之神阿波罗雕塑像（公元1世纪，现藏伦敦不列颠博物馆）

迨至古典时期，希腊出现又一阿波罗崇奉中心，即德尔斐。该处有遐迩闻名的所谓神托所。

乔治·汤姆森断言：阿波罗的发祥地为小亚细亚（即卡里亚）。此说颇有独到之处。据他看来，崇奉阿波罗之风始而传入克里特岛，后又传入爱奥尼亚，继之广布于希腊本土，其隆盛之地则为德尔斐。在这一地区，阿波罗取代其母勒托和其姊妹阿尔忒弥斯。这意味着宗法制对母权制的胜利。
〔452〕



希腊诸公社一些地域神之为阿波罗所取代，其例证比比皆是。譬如，这样一则神话已为人们所熟知。相传，阿波罗对少年许阿金托斯十分钟爱，却无意中使他丧生。这一神话乃是下述史实的反映，即对古老的冥幽之神许阿金托斯的崇拜为对阿波罗的崇拜所取代。
〔453〕

 将拉科尼亚的畜牧神卡尔奈奥斯摈斥于崇奉之外者，亦为阿波罗。阿波罗与其名相缀合，遂有“阿波罗·卡尔奈奥斯”之称。在伯罗奔尼撒半岛，阿波罗通常被视为牧神。“阿波罗有爱牛之癖好。”——置身亚该亚一神庙，鲍萨尼亚斯面对阿波罗那脚踏牛颅骨之像，情不自禁地说（鲍萨尼亚斯《希腊风物志》，第7卷第20章第3～4节）。忒拜附近有崇奉阿波罗·伊斯墨诺斯之风。所谓“伊斯墨诺斯”，该地区一条河流即以此相称，居民曾将此河奉若神明。阿波罗之称谓不胜枚举，诸如：吕基亚
〔454〕

 之阿波罗、阿波罗·普托奥斯、德尔斐之阿波罗、阿米克莱
〔455〕

 之阿波罗，等等。凡此种种，显然是为数众多的地域神崇拜为阿波罗崇拜所包容之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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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波罗·穆萨格忒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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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拉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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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吕谟尼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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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莉奥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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忒尔普西科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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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兰尼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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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莉奥（克莱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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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忒尔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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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莉娅（塔莱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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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尔波墨涅

古希腊神话中的缪斯女神与其首领阿波罗·穆萨格忒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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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神阿瑞斯

回顾古典时期，阿波罗已成为希腊最受敬奉的神之一。其身世虽鄙俚，但已为人们所遗忘。一些人并视之为希腊民族精神之化身。各地相继立庙以祀，计有50余座之多。世人赋予阿波罗的职司，名目繁多。其中最著者有：预示休咎——德尔斐及其他地方有其神托所；佑护艺术及学术——故有“阿波罗·缪萨格忒斯”之称（即作为艺术和学术之化身的9缪斯女神之首领的称谓），“操吉他
〔456〕

 之阿波罗”这一称谓亦应运而生（这一形象通常为手持此琴者）；医治疾病——就此而论，阿波罗可同阿斯克勒庇奥斯分庭抗礼，并有神医（派安）之称；降除邪恶——见诸神话的阿波罗形象佩带银弓，并有“神箭善射者”、“佩带银弓者”之称；司光明、公正、正义——迄今依然流传于世的“阿波罗之心”等，即源出于此。至于阿波罗同太阳之关联，古希腊—罗马文献典籍中大多从未提及，显然纯属后世的哲学思辨。
〔457〕



阿斯克勒庇奥斯；潘；阿芙罗狄忒；阿瑞斯

所谓救死扶伤之阿斯克勒庇奥斯，纯属形成于希腊土壤之神，其形象亦较为简约。他始而为地域之神，即埃皮达夫罗斯的守护者，继而演化为希腊最负盛名的神之一。公元2世纪，希腊各地多立庙以祀。阿斯克勒庇奥斯之庙不下38座；享祭之盛，几与宙斯相差无几。牧者之神潘，亦为地域之神，其发祥地为阿卡迪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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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与美之女神阿芙罗狄忒（公元前4世纪）

阿芙罗狄忒则纯属源出于东方之神。通观迈锡尼文化期，此神之名尚未见端倪。据荷马史诗所述，她佑助特洛伊人抵御亚该亚人之攻略。此神之名“阿芙罗狄忒”，同一则神话紧密相关。

相传，她生于海水泛起的浪花（来自希腊文[image: alt]
 ，意即“泡沫”）。阿芙罗狄忒又称“塞浦丽斯”，因其最古老的崇奉中心为塞浦路斯岛。据神话之说，阿芙罗狄忒与纯属亚洲（闪米特人）之神阿多尼斯不无关联。这不失为又一例证，可资说明：阿芙罗狄忒原为小亚细亚的丰饶女神。

后来，阿芙罗狄忒这一形象传至希腊，演化为美与爱之女神，又是女性妩媚之理想化的化身，——人文主义倾向为古典时期的希腊所特有。伴随神话之辗转相传，阿芙罗狄忒又成为小爱神埃罗斯之母。

色雷斯所奉之神阿瑞斯，早在荷马时期即已自外域传入（据《伊利昂纪》所述，阿瑞斯对亚该亚人亦持之以敌视），后被希腊人视为暴戾之战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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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与美之女神阿芙罗狄忒生于海浪之泡沫（浮雕，约属公元前5世纪）

赫菲斯托斯；赫斯提娅；赫尔墨斯

另有一些神则别具一格，其形象为人类文化生活的种种现象之化身。诚然，其中不乏同样蕴涵地域性崇拜的成分者。例如，赫菲斯托斯是凡间之火和锻造的化身。此神始而似亦为地域神，其发祥地为莱姆诺斯岛
〔458〕

 或吕基亚。在神话传说中，这位跛足之神颇为人们所关注，而古希腊对此神并无崇奉之风。赫斯提娅亦为火之化身，——只不过此乃家灶之火，因而又被奉为家灶之神。赫尔墨斯无疑是“赫尔迈”的化身。

所谓“赫尔迈”（拉丁文hermae），乃是石堆或石柱，在希腊通常作为路标之用。在人们的想象中，赫尔墨斯的形象通常是：其体为石碑、上有人首。赫尔墨斯既然是旅途和行者的佑护神，遂成为商贾保护神；而在神话中，则是“诸神的传谕者”和“亡灵的接引神”（这是荷马时期的神话思辨所致）。至于种种地域性崇拜的成分，同样融合于赫尔墨斯这一形象。伯罗奔尼撒的畜牧神崇拜，即可资佐证。（鲍萨尼亚斯《希腊风物志》，第2卷第3～4章）

宙斯

宙斯居奥林波斯群神之首，被视为“众神和众人之父”。其形象繁复异常，显而易见，亦不乏种种地域神的特质融合于其中。宙斯拥有若干崇拜中心，与之相联属的诸神话系统亦不尽相同。其崇拜中心最著者为克里特岛和帖萨利亚
〔459〕

 。据某些神话，宙斯生于克里特岛；另有一些神话则与远古的地域性洞穴崇拜息息相关。相传，克里特岛并有“宙斯之墓”。综上所述，可知有一古老的克里特之神与宙斯这一形象相浑融。所谓米诺斯时期
〔460〕

 的双面斧，显然便是此神之表征。
〔461〕

 另一方面，毋庸置疑，宙斯此神的形象中亦不乏希腊的“大陆”成分，而且显然构成其主体。这便是帖萨利亚古老的司雨泽和丰饶之神。雨云自白雪皑皑的奥林波斯山悠然而至，甘霖普降，滋润帖萨利亚的原野。于是，当地牧人和耕者习惯于将这座巍峨的山峰视为主神栖居之所。
〔462〕

 帖萨利亚是古希腊许多部族的故土。伴随这些部族之自帖萨利亚迁徙希腊各地，崇拜宙斯之风亦广为传布，宙斯逐渐与克里特—迈锡尼时期的雷神相浑融，成为全希腊神殿的至高神以及奥林波斯群神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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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神宙斯（青铜像，约公元前460年）

如上所述，为数众多的地域守护神与宙斯的形象相融合，其名则作为宙斯的称谓留存于世。诸如此类称谓竟在50以上，大多意指该神职司（诸如：宙斯·克托尼奥斯——克托尼奥斯为地下之神以及丰饶的赐予者；宙斯·赫尔凯奥斯——赫尔凯奥斯为宅院的守护者；宙斯·克塞尼奥斯——克塞尼奥斯为异乡人的佑护者；宙斯·许埃提奥斯——许埃提奥斯司雨泽；生育之宙斯——系指雅典娜生育于其头颅；宙斯·普卢托斯——普卢托斯司财富；宙斯·摩伊拉格忒斯——摩伊拉格忒斯与命运相关联；如此等等）。宙斯另有一些称谓具有地理含义，与宙斯的诸崇拜中心相关联（诸如奥林波斯之宙斯、内梅亚之宙斯、伊托梅之宙斯、拉里萨之宙斯等）。

宙斯其名为“明朗的天宇”之意，与另一些神祇之名均来自印欧语的同一词根（印度人所奉之帝奥斯、日耳曼人所奉之提乌等）。然而，据此尚无法断定：对宙斯的崇拜，便是远古所谓共同印欧时期之遗风（而老神话学派即持此论）。须知，就语言而论确有亲缘的诸民族，其渊源各异之神完全可能为雷同之称谓所附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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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奥尼索斯使海盗的船上长满葡萄藤

农事诸神

通观希腊诸神，有些虽然似为溯源古远之神，而在崇拜中居于显赫地位则为时较晚。就此而论，最著者当推农事诸神——得墨忒尔、科勒、狄奥尼索斯。在迈锡尼铭文中，诸如此类神祇尚未露端倪。而在荷马史诗中，上述诸神无非是顺便提及罢了。
〔463〕

 看来，荷马时期以畜牧业为主，同农事相关诸神的作用并非如此显著。迨至古典时期，农业已趋繁盛，农事诸神始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狄奥尼索斯为葡萄种植业和酿酒业之佑护神，其发祥地为色雷斯和弗里吉亚
〔464〕

 ；公元前7至前6世纪，始纳入希腊之崇拜。崇拜狄奥尼索斯之风得以传布，则是有赖于一些僭主，诸如科林斯的佩里安德罗斯、锡基翁的克利斯提尼、雅典的庇西特拉图。显而易见，众僭主希图借助于民众之力，遂以这一属民主范畴的农事崇拜与属贵族范畴的英雄崇拜相抗衡。

丰饶女神得墨忒尔及其女——谷物之化身佩尔塞福涅（科勒），纯属源出于希腊之神。该两神之崇拜的主要发祥地为埃莱夫西斯。这一地区亦因此而遐迩闻名。得墨忒尔和佩尔塞福涅另有一些享祭中心，诸如：弗利乌斯附近的凯莱埃、赫尔米奥内（此间索性将该丰饶女神称为“克托尼娅”）、莱尔纳
〔465〕

 、佩伦内
〔466〕

 附近的米塞翁（亚该亚
〔467〕

 有敬奉得墨忒尔·弥西娅之风）、费内奥斯以及阿卡迪亚其他公社（鲍萨尼亚斯《希腊风物志》，第2卷第36章第7节，第8卷第14章第12节、第15章第1～2节、第37章第9～10节）。显而易见，崇拜埃莱夫西斯的得墨忒尔之风日盛，各地丰饶女神的崇拜则为其所包容。

其他神祇；提坦诸神等

声名显赫的冥世神哈得斯与赫卡忒，并未在希腊全境享有公众祀奉；而在黑巫术中，却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上述两神尚未在全希腊神话中站稳脚跟以及哈得斯尚未被尊为冥府主宰（即冥王）之前，似亦为地域守护神：哈得斯享崇奉于埃利斯，赫卡忒则享崇奉于埃伊纳岛（鲍萨尼亚斯《希腊风物志》，第6卷第25章第2～3节，第2卷第30章第2节）。

“老辈”诸大神——克罗诺斯、瑞娅以及提坦诸神，在希腊宗教中居于特殊地位。很久以前，便有一种论断，显然颇有见地。持此论者（迈耶、乌森纳、莱曼、波伦茨等）认为：有关克罗诺斯为其子宙斯所推翻以及宙斯战胜提坦诸神的神话，是所谓崇拜更迭的反映：崇拜宙斯的希腊人自外域徙入，对这一新神的崇拜接踵而至，佩拉斯格人所奉之古老神（克罗诺斯）势必遭摈斥。女神瑞娅，其境遇亦然——该女神似为克里特岛古老的丰饶之神，同样为后起众女神所取代。看来，埃利斯地区曾有一种极为古老的崇拜，经久不衰。这便是对克罗诺斯的崇拜，盛行于克罗尼翁山中，该神似因此而得名（鲍萨尼亚斯《希腊风物志》，第6卷第20章第1节）。宙斯既取克罗诺斯之位而代之，又在某种程度上在神话范畴与其相融合。荷马史诗中遂有“克罗尼翁”之称。据人们朦胧的观念，宙斯与克罗诺斯两形象似为一体。
〔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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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神狄奥尼索斯的女祭司（公元前6世纪）

某些希腊神祇，则是或多或少具有抽象意蕴的形象，即抽象概念之化身。普卢托斯（普卢通）便不失为一例。此神之名，为“财富”、“丰裕”之意。普卢托斯这一形象的演化，饶有意味。尼尔松的推断颇为可信。据这位学者看来，普卢托斯为“财富”的化身。而农家的主要“财富”——粮食，通常贮藏于地下仓廪以及窖穴之中，普卢托斯（普卢通）遂轻而易举地演化为地府之神，并与冥世之化身哈得斯相浑融。
〔469〕

 另有一些神祇，其意蕴尤为抽象，诸如复仇女神涅墨西斯、公义女神忒弥斯、命运女神摩伊拉、胜利女神尼克
〔470〕

 等等。上述诸神均系人为创造的化身。其名无非是相应概念的普通名词。通观古希腊人的宗教，命运的观念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据信，命运不仅左右世人之一生，神祇亦听任其摆布。无论是荷马的叙事诗中，抑或古希腊悲剧大师的创作中，这一观念均有反映。然而，命运之无可抗衡的构想，与其说是民间信仰，毋宁说是氏族部落贵族的哲学—神话思辨。而这种所谓思辨，正是反映了氏族—部落贵族在日薄西山的氏族制度陷于崩溃及其旧有根基土崩瓦解的时期所持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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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爱神埃罗斯与普叙赫（公元前150年）

神话

对希腊神话进行探考，是十分繁难的课题。首先，希腊神话异常繁冗，它所包容的一切，远非囿于宗教范畴，而且并非名副其实的神话所能囊括。这一蕴涵驳杂、包罗万象的浑融体，通常称为“希腊神话”。通观古希腊神话，除种种神话外，尚有历史传说、轶闻、神幻故事、故事以及形形色色袭用神话题材的创作纷然杂陈。如此众多的成分交相混糅，难以剖分；于是，遂视之为广义的神话，一并予以探考。

所谓名副其实的神话，首推一种极为古老的层次，即图腾神话。诸如此类神话，有些前文已述及（诸如关于蛇身人首的克克罗普斯、与蚂蚁不无关联的米尔弥冬人）。有关人化为动物、植物或无生物等诸般变化的题材，不胜枚举。凡此种种，显然同样以图腾崇拜为滥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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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女神尼克之神庙（公元前5世纪）

例如，弥尼奥斯诸女之化为蝙蝠、第勒尼安海
〔471〕

 上的水手之化为海豚、少年许阿金托斯之化为风信子、纳尔基索斯之化为水仙花、达芙涅之化为月桂树、埃冬之化为夜莺、阿拉克涅之化为蜘蛛、宁芙女神西琳克斯之化为芦苇等等，均属之。

上述故事得以传世，大多有赖于奥维德袭用神话题材的改铸之作《变形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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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如此类神话简约素朴、一目了然。其编织往往凭借其起源，乃至词源；就思想内蕴而言，却不乏堪称繁复者。试以有关第勒尼安海的水手之神话传说为例。相传，狄奥尼索斯为惩罚第勒尼安海的水手之贪婪凶狠，将他们变为海豚。这一神话无非是下述宗教观念的反映，即所谓狄奥尼索斯崇拜最终凌驾于一切与其抗衡者之上。有关阿波罗误伤所钟爱少年许阿金托斯的神话传说（后者为古老的斯巴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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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为崇拜更迭的反映。有关阿拉克涅的神话传说
〔474〕

 ，则反映了这样一种道德—宗教的意向，即轻慢神祇者必遭严惩。

有关得墨忒尔和佩尔塞福涅、特里普托勒摩斯以及狄奥尼索斯的所谓农事神话，颇为引人注目。诸如此类神话既是谷物播种、繁生的体现，又是埃莱夫西斯及其他地区的神秘仪式与农事崇拜相结合的宗教仪规之神话化。

种种自然现象之名副其实的化身，亦被视为最古老的神话成分。神话学派执著于这样一种见解，似乎全部希腊神话无一不是由诸如此类的化身编织而成。此说自然失之于偏颇，因而并不可取。然而，这却是希腊神话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诚然，它很少游离而存；自然神话的种种特质，通常编织入神和半神那繁复的形象。宙斯这一形象蕴涵雷电化身的特质；波塞冬这一形象则蕴涵海洋化身的特质。天宇（乌兰诺斯）、大地（盖娅）、太阳（赫利奥斯）、月亮（塞勒涅），在神话中亦被构想为与人同形同性；而在宗教中，却无足轻重。至于种种风之神幻化身，均为威武雄壮的拟人形体，诸如玻瑞阿斯、泽费罗斯、诺托斯等。凡此诸神，均由总风神埃奥洛斯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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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墨忒尔和佩尔塞福涅以及特里普托勒摩斯（公元前5世纪，现藏雅典国家博物馆）

诸如河川、泉源、山岳、树木等地上自然界种种成分的神幻化身，在宗教生话中具有尤为重要的意义。凡此诸般化身，通常亦被视为与人同形同性。譬如，拉科尼亚流传一则有关原居民莱莱格人的神话。相传，莱莱格人之王为莱莱克斯（勒勒克斯），其孙欧罗塔斯将湖水疏导入海，即现今之埃夫罗塔斯河（亦译“欧罗塔斯河”）；莱莱克斯将社稷托与拉克代蒙（拉克代蒙之母为泰格忒，其父为宙斯）；欧罗塔斯并将公主斯帕尔忒嫁与拉克代蒙，如此等等。总之，众所熟知的地理名称似已活生生呈现于神话，同世人毫无二致。斯巴达历代诸王均宣扬其氏族来自上述神幻名祖（鲍萨尼亚斯《希腊风物志》，第3卷第1章第1～3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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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夜神尼克斯与黎明女神埃奥斯

看来，宇宙起源系统在希腊人的民间信仰中并不居于显著地位。传世之宇宙起源神话，经赫西奥德改铸，则带有人为的和抽象的玄学思辨之彰明较著的痕迹。它颇似闻名于世的波利尼西亚人（特别是毛利人）之天地开辟神话。这些神话显然出自祭司的杜撰。凡此种种神话，其编织无不基于进化之模式，而神灵造化的构想则无迹可寻。相传，原初之混沌生地（盖娅）、幽暗（埃瑞玻斯）、夜（尼克斯），继而又生光、以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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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昼、天、海洋及其他诸般大自然之力。天（乌兰诺斯）与地（盖娅）生老辈神——克罗诺斯、提坦诸神，宙斯及其他奥林波斯诸神则出于克罗诺斯等。较之诸如此类抽象的、比喻式的、十分朦胧的神话意象，有关两辈神祇争衡、克罗诺斯推翻其父乌兰诺斯、克罗诺斯生吞其子女（唯恐其中之一将他推翻）、最终为其子宙斯所废黜的种种神话，则迥然不同。这些神话较为生动，较为丰富。如上所述，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崇拜的历史交替。

至于人类起源的主题，在古希腊神话中几无迹可寻。对人类的由来，古希腊神话并未给予明晰的回答。据一些神话所述，世人为提坦神之子普罗米修斯所造。总之，古希腊神话中诸神并非宇宙或人的造化者。这正是其别具一格之处。

有关文化英雄等的神话

通观古希腊神话，如果说关于创世神的意象闻所未闻，那么，文化英雄（文化创始和开拓者）的形象则居于显著地位。见诸古希腊神话的文化英雄，或为神祇，或为提坦式人物以及其他半神形象。橄榄树培育和妇女针黹的倡始，归之于雅典娜；稼穑之倡始，归之于得墨忒尔；葡萄栽培和酿酒技艺的首创，归之于狄奥尼索斯；度量器具、数字和文字的首创，归之于赫尔墨斯；诗歌、音乐及他种艺术的传授，则归之于阿波罗。所谓半神的神幻形象中，可称之为“文化英雄”者有：阿卡迪亚的佩拉斯戈斯及其子吕卡翁、埃莱夫西斯的特里普托勒摩斯（授人以农耕，此神之名即“耕作三番”之意）、雅典之埃里克托尼奥斯（驭术以及马术竞赛的首创者）。作为文化英雄，普罗米修斯这一神幻人物堪称光彩夺目，被视为尚滞留于愚昧状态的人们的挚友和佑护者。提坦神之子普罗米修斯授人以聪慧、知识，教人畜牧、农耕、造船、航海、锻造、计算、书写、医术，并将造福人类之火传至人间。以睿智著称的普罗米修斯施惠于人类，竟触怒宙斯，遭受千百年骇人听闻的酷刑（被禁锢于遥远的高加索山崖，饱尝宙斯所遣鹰鹫啄食肝脏之苦——白昼啄食殆尽，夜晚复生，日复一日，永无止息）；许多年后，始为赫拉克勒斯所解救。普罗米修斯不仅是文化英雄，而且是勇于抗争的类似提坦神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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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神话中，这位以佑助人类为己任的崇高之神，与暴戾凶狠、贪婪忌刻的诸神形成强烈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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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罗米修斯与阿特拉斯（公元前6世纪）

再则，据此可以看出：有关文化英雄的神话，绝非仅仅囿于宗教范畴（其他许多神话亦然）。与堪称“文化英雄”的诸神（雅典娜、阿波罗等）相并而存者，尚有诸如普罗米修斯这样的提坦式人物。普罗米修斯不啻人类之睿智、豪迈、无畏以及人之种种美德的化身。据神话创作者的意图，凡此种种竟然使人甚至超越于神之上。尽管诸如此类神话中不乏所谓拟人化的幻想（即有关超自然者的幻想），而从实质上看来，普罗米修斯神话的主旨与其说是非宗教的，毋宁说是反宗教的。无怪乎马克思说：“普罗米修斯是哲学日历中最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
〔477〕



与文化英雄形象相近似、有时甚至难以区分的，尚有所谓半传说、半历史人物（如立法者、城市奠基者和修建者），并有伟大的艺术家、歌手和诗人。属前一类者有：忒修斯——曾实现雅典境内氏族之并合，将阿提卡居民分为部落、胞族和氏族，并促成阶层和职业之划分；莱喀古士——著名的斯巴达立法者；卡德摩斯——忒拜城的奠基者；如此等等。通观诸如此类形象，某些历史人物的特质与半神的和神幻的意象相浑融，致使有关忒修斯、埃阿科斯、卡德摩斯以及莱喀古士的种种传说之史实内核十分朦胧。而种种宗教成分，在上述传说中的城市奠基者和立法者形象中却清晰可见：他们大多为地方崇拜之对象。这一崇拜以及诸如此类传说，其政治意图昭然若揭。氏族—部落贵族（雅典世袭贵族、斯巴达上层等），将现存社会—政治制度（无疑属贵族范畴）的确立归之于半神人物，以期赋予其特权和统治以神圣不可渎犯的光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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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多拉被造（瓶画，公元前5世纪）

另一类半神幻、半历史人物形象，则是著名的艺术家、发明家和诗人。神话和传说中的能工巧匠与发明家代达洛斯、艺术家皮格玛利翁、歌手奥尔甫斯、阿里翁、荷马，均属之。我们冥思苦索地探考历史上是否确有其人，而诸如此类人物往往无非是某些行业的人格化罢了。譬如，“代达罗斯”，首先是意指古老的木雕像的普通名词，又可表示此种木雕像所用于的庆典（鲍萨尼亚斯《希腊风物志》，第9卷第3章第2～8节）。雕制此种木像的艺术家、其传说中的创作者之名，即源出于此。另一方面，这也是所谓的名祖——遐迩闻名的艺术家和诗人家族（代达利德家族、荷马里德家族）的始祖或某些宗教社团（奥尔甫斯派）的创始者。诸如此类传说的社会意向同样无可争议，通常在于：希冀促使该行业和教派声名煊赫，并力图使其渊源囿于某一家族或社团。

某些神话颇为引人注目。综观诸如此类神话，业已泯灭的社会生活形态和古老习俗之朦胧的余响依然可辨。有关奥瑞斯忒斯受审的著名神话，即是一例。相传，奥瑞斯忒斯因报杀父（即阿伽门农）之仇而弑生身之母。据巴霍芬之天才的揣测，这一神话是母权制为父权制所取代这一历史更迭之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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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腊神话中为数众多的人祭遗痕（玛卡里娅、阿尔克斯提斯、克托尼娅、伊菲格涅娅、彭修斯等之用作祭神之牺牲，均属之），似亦可视为例证。

仪礼神话

所谓仪礼神话，乃是纯宗教神话之名副其实的内核。诸如此类神话，同这种或那种宗教仪礼有着不解之缘，俨然成为该仪礼之“神圣文典”。仪礼往往即是某种神话叙述的演现。譬如，有关赫拉－宁芙以及赫拉－忒莉娅的神话，便属此列。这些神话与纳夫普利亚（阿尔戈利斯）一年一度的赫拉雕像沐浴于圣泉的仪式紧密相关（鲍萨尼亚斯《希腊风物志》，第2卷第38章第2节）。与其相提并论者尚有：关于壮年宙斯之育成、宙斯倡始奥林匹亚竞技以及与这种竞技有关的神话（鲍萨尼亚斯《希腊风物志》，第9卷第3章第1～2节）；有关赫拉与宙斯始而争执不休、继而复归于好的神话（为志此事，普拉泰埃一年一度举行盛大庆典），如此等等。显而易见，通常并非仪礼为演现神话而立，而是神话之编织大多成为古老仪礼之别具一格的领悟和再度诠释。至于诸如此类仪礼的缘起和初意，已为人们所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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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瑞斯忒斯为报杀父之仇杀死埃吉斯托斯（约公元前550～前554年）

承袭和构拟之神话

通观古希腊神话，颇多题材和情节显然袭自外域。所谓洪水灭世神话（显然溯源于巴比伦，贫水的希腊未必可成为其发祥地）、有关源出于东方之神（诸如狄奥尼索斯、卡伯里等）的神话，即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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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波罗为弑母之奥瑞斯忒斯净罪（瓶画）

至于希腊人那丰富异常、瑰丽多彩的叙事诗，则不应与神话混为一谈。诚然，两者很难加以区分。诸如“阿尔戈”英雄远征记、特洛伊战争记、奥德修斯奇遇记、忒拜诸王（奥狄浦斯等）轶事，均不成其为名副其实的神话，尽管神话人物和情节在其中比比皆是。总之，以上所述应归之于历史传说，其原因在于：确有史实作为其内核。

通观古希腊神话，亦不乏神幻故事成分。诸如此类成分，与神话浑融难分。形形色色的魔怪和神幻形体——基克洛普斯、肯托罗伊、斯基拉、卡律布狄斯、墨杜萨、哈尔皮埃等，与其归之于神话，毋宁归之于神幻故事。其论据无须赘述，试看诸如此类形象与宗教崇拜并无任何关联。它们之编织入神话“布帛”，大多无非是作为神祇和英雄的对手罢了。

最后，为了将古希腊神话那纷繁、绚烂的状貌呈现于世，所谓艺术神话、文学神话或哲学神话，亦应予以涉及。神话传统具有如此的魅力，致使作家和哲学家往往借助于神话形象表述其思想。有关两性区分以及爱情之由来的神话，即是一例。这一神话见诸柏拉图的《会饮篇》，而且似出自柏拉图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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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歧路之赫拉克勒斯》，亦不失为一例。这一神话显然出自苏格拉底或诡辩派哲学家普罗狄科斯之手，其主旨在于表述善恶争衡的观念。

古希腊神话的特殊性

古希腊神话，其成分虽驳冗纷繁，却具有一共同的特征：人物形象艺术性高超，具有极大的魅力，迄今为人们所津津乐道。这种世所罕见的艺术性，首先见诸希腊人所创造的神话形象之深刻的人文主义。所谓人文主义，通常称之为“拟人化”；就外观而言，则是赋予雕塑和绘画中的神祇和英雄形象以人之风貌。马丁·尼尔松将这种见诸视觉的拟人化与见诸心理的拟人化加以恰当的区分（后者有时亦称为“拟人化”）。而见诸心理的拟人化较为深邃，希腊民族的理性主义精神亦反映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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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就是名副其实的人文主义；然而，并非就某种怜悯之心而言（就所谓怜悯而言，胜利女神尼克之神庙同古希腊人的神话人物格格不入），而是就对诸如此类人物之纯属人的描述而论。他们栩栩如生，同生存于世间之人毫无二致。希腊诸神和英雄等人物形象，无非是备受推崇的、理想化的人。人的美德和恶习，同样见诸其言行。人之一切，希腊诸神无不应有尽有；而神之一切，又无不见诸人之本性。永生不死，据古希腊笃信者看来，这是区分神与人的唯一特质。诸神虽具有世人所不可企及的勇力和睿智，却并不是无所不能、无所不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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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谜语害人之女妖斯芬克斯（约公元前575年，现藏德尔斐博物馆）

欲对古希腊神话这一引人注目的特征加以阐释，似乎并非难乎其难。试看，古希腊人的神话大多并非以纯民间的形态传世，而是借助于文学的，甚至哲学的改铸。诸如荷马和赫西奥德的诗歌、悲剧家以及某些抒情诗人的著作，即属之。至于古罗马时期奥维德和维吉尔的改制之作，则更不待言。再则，经希腊古典时期精湛的造型艺术之切磋琢磨，诸如菲狄亚斯、普拉克西特勒斯、波利格诺托斯等艺术大师之呕心沥血，古希腊神话素材可谓脱胎换骨。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所述之神话，其状貌似乎更接近民间本原（鲍萨尼亚斯即属之，希罗多德在某种意义上亦然）。

总之，如果说古希腊神话对古希腊—罗马的艺术和文学具有重大的影响，那么，后者亦对前者有着深刻的作用，使神话形象臻于崇高、人文主义化、宁静优雅。通观古希腊神话形象，无不瑰丽多姿、栩栩如生。这当然不是希腊人的宗教幻想所致，而是该民族所具有的那种卓越的艺术天赋之结晶。

祭仪

古希腊人的祭仪较为简约。
〔481〕

 最习见者为献祭。种种献祭的规模和礼制大相径庭。一种习以为常、动辄行之的祭仪，便是所谓的“奠酒”，即以酒酹地或洒布于火中，以飨神或敬神。用以祭神之物，尚有谷物、果品、油脂等。祭仪中最为繁缛、最为靡费者，莫过于以牲畜献祭；献祭之规模视祭者的意愿和鹄的而定，有时颇为可观。至关紧要和隆重的时刻，则行所谓“赫卡托姆贝”祭（即献以百牲）。依据神话可推知：远古时期曾有人祭之风。然而，此说尚有争议。献祭之仪规，又因所祀之神而异。如系祀奉奥林波斯诸神，祭牲则为白色；如献与冥幽之神，则以毛色乌黑者为牺牲。献与后者的祭品悉数燔烧，灰烬埋于地下。祭奉亡者之供物，便散布地上或予以瘗埋。倘若享祭者为英雄，亦行所谓燔祭。而祭献奥林波斯诸神的牺牲，其肉则由与祭者分食（鲍萨尼亚斯《希腊风物志》，第2卷第10章第1节）。

祭仪尚有其他种种礼制，诸如：献花环于祭坛、以饰物奉与神像、为神像沐浴和举行隆重的巡游仪式、咏诵圣歌和祝词，间或有献仪式舞者。上述种种均须恪守既定典制行之，诸如此类典制又因地而异。

所谓“公祭”，被视为举国所系之大事。敬祀城邦公社守护神的仪礼，由一国权势最为显赫者主之，属民则虔诚奉行。上述仪礼中最为隆重者，便成为全民共度的盛大节期，诸如：雅典城的大、小“泛雅典娜节”
〔482〕

 ，以及费内奥斯（彼奥提亚）的赫尔墨斯竞技等。祭司同样是上述仪礼的操持者。

除显要人士和祭司所主的公祭外，尚有所谓“私祭”，亦即“家祭”。其仪礼则较为节俭，由家长和族长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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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神雅典娜（公元前490年）

祭司；神庙

古希腊的祭司并未成为特殊的社团，更不成其为壁垒森严的阶层。在人们的心目中，祭司无非是神庙的事奉人员；其职司为日日奉神、依制祭献、敬饰神像、为神像行沐浴礼，如此等等。间或有祭司从事占卜、预言休咎和行医者。祭司多为终身不易，甚至亦不乏世袭者，即囿于某些名门望族，并世代相传。某些地区，公祭系由氏族祭仪直接演化而来，上述世袭之风则尤甚。然而，祭司多为遴选，而且往往任期极短，甚至有以一月为期者，如奥林匹亚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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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伟壮观的帕特侬神庙（公元前5世纪）

尽管祭司多来自遴选，其职位仍然大多为世袭贵族所据有，因为祭司通常选自名门。举凡祭司，须具备所谓的“圣洁”，无生理缺陷，并往往视葆童贞为不可或缺。某些寺庙祭司一律由儿童充任，一俟成年，则悉数还俗。

其原因显然即在于上述后一律规。事神者不乏女祭司，往往由青、少年女子充任（诸如雅典的潘德罗索斯神庙），有时亦有老妪充任者（诸如赫尔米奥内的得墨忒尔神庙）（鲍萨尼亚斯《希腊风物志》，第1卷第27章第5节）。“葆童贞”的律规，女祭司尤须恪守。

所谓祭司纯属荣誉职位，并无任何实权；况且，主持公祭者通常并非祭司，而是世俗显贵。就此而论，希腊奴隶占有制城邦与东方诸专制古国大相径庭，后者的祭司则权势极重。

寺庙中的事神者，除祭司外，通常尚有形形色色的事奉人员；他们的衣食及一切费用，仰赖寺庙的收入以及善男信女的供奉和捐输。

神庙往往拥有产业，据有土地（即所谓的“圣田”），并占有奴隶。最为人们所尊崇的神庙，也是大量财富的聚集地，私人和国家的钱财珍宝往往贮藏于此。寺庙堪称万无一失的贮存所，即所谓的“保险库”。例如，雅典海上同盟
〔483〕

 的金库，始而设于提洛岛的阿波罗圣所，继而迁至雅典的帕特侬
〔484〕

 。神庙亦拥有各自的财富，其来源为献祭和捐输。公元前4世纪，德尔斐神庙
〔485〕

 拥有巨额财富，其价值相当于10000塔兰特
〔486〕

 。寺庙祭司往往放债牟利。公元前377年，提洛岛圣所亦拥有大量资财，并贷予一些城邦和个人。
〔487〕

 这样一来，寺庙实则成为别具一格的银行，而祭司则成为发放高利贷的银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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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的神托所（神谕晓示之所）

古希腊全境崇拜的统一

古希腊全境臻于统一的崇拜，犹如其政治的统一，尚无迹可寻。地方性的城邦崇拜和公社崇拜，无非是政治割据的反映。然而，迨至希腊化时期
〔488〕

 ，情势已与整个野蛮时期
〔489〕

 迥然不同；所谓文化共同体业已见诸其民族观念，某些崇拜中心逐渐成为广为人们崇重的全希腊圣地。例如，德尔斐的阿波罗圣所、奥林匹亚的宙斯圣地、埃莱夫西斯的得墨忒尔圣所、埃皮达夫罗斯的阿斯克勒庇奥斯圣所等，始而无非是纯属地域性的崇拜中心，嗣后广为人们所景仰，乃至博得全希腊之崇敬。其中有些圣地，其崇敬者远布希腊境外。另有一些圣地，其影响所及则较为有限。它们无非是希腊某些部落或区域性联合的崇拜中心罢了。例如：提洛岛
〔490〕

 的阿波罗神庙，是小亚细亚爱奥尼亚人的崇拜中心；泰纳龙角的波塞冬圣所，为伯罗奔尼撒人众所景仰之地。诸如此类崇拜中心，其盛名之所以披于所在公社和城邦之外，或因已成为遐迩闻名的神托所（如德尔斐），或因已成为竞技和竞赛举行之地（如奥林匹亚），或因以所谓奇异之疗效（如埃皮达夫罗斯）而著称，或因神秘仪式而为人们所瞩目（如埃莱夫西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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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太阳神之阿波罗（奥林匹亚之阿波罗神庙）

总之，诸如此类全希腊性的宗教中心，其景况同所谓城邦崇拜截然不同。后者为该地全体属民务须敬奉，而前者则无非是博得人们纯属精神的景仰罢了——至于朝拜与否，则属自愿。至于祭司和当地权贵，无疑热中于招徕众多朝圣者。于是，他们则费尽心机，竭力使其声誉有增无已。

试以德尔斐神庙为例，其祭司便精于确保该神庙作为神托所之地位。他们对希腊诸城邦乃至某些蛮邦的政情了如指掌；每逢世俗人士和城邦祈请指点迷津，则往往可排解疑难。德尔斐的祭司并故弄玄虚，极力使预言和释疑含糊不清、模棱两可，以免露出破绽。不仅如此，德尔斐圣所的祭司并煞费苦心，力图在相互争衡的希腊诸城邦中左右逢源；这样一来，势必同全民族的意志相悖逆。譬如，波斯人入侵
〔491〕

 ，国难当头，他们却持极端反爱国主义的立场；公元前5世纪，希腊诸城邦大动干戈
〔492〕

 ，他们却偏袒伯罗奔尼撒人，并未凭借其所享威望进行斡旋，以调解争端。奥林匹亚的宙斯圣地，作为全希腊奥林匹亚竞技赖以举行之所，对希腊人的民族统一有着尤为积极的影响。竞技每四年举行一次，不仅对希腊人的文化融合有所裨益，而且促使民族内部的政治冲突有所缓和；至少在竞技举行期间，通常是攻伐暂告停息、媾和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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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神乘神车行于苍穹（古希腊瓶画，现藏伦敦不列颠博物馆）

奥尔甫斯教派与毕达哥拉斯派

约始于公元前6世纪，与风靡希腊境内的城邦崇拜和古老的民间信仰相并而存者，尚有一些半宗派类型的新宗教派别。其中以所谓奥尔甫斯教派
〔493〕

 影响最大。该派追随者，即奥尔甫斯教派信徒，以纯属构拟的奥尔甫斯教说为其信仰之滥觞。奥尔甫斯为传说中的诗人，似生活于荷马之前。实际上，奥尔甫斯教派在希腊之有迹可寻，不会早于公元前6世纪（德尔斐的绘画、伊比科斯诗作中的描述，即可资佐证）。对奥尔甫斯教派之弘扬，奥诺玛克里托斯起有极大的作用。他居于雅典，正值庇西特拉图的子孙当政之时。奥尔甫斯教主要传布于西西里和意大利诸行省以及阿提卡地区。所谓东方的宗教—哲学体系，对该教之隆盛无疑有所影响。奥尔甫斯教派并有其圣典，仅余残篇传世。
〔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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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尔甫斯、其妻欧律狄克、神使赫尔墨斯（浮雕，公元前5世纪）

奥尔甫斯教派有其特殊的神祇观念，有其特殊的神话，有其特殊的、纯属宗教—神秘主义的宇宙起源论。据上述种种观念，洪荒太初之际，始而有“时光”；另说，为“混沌”、“以太”或埃罗斯。
〔495〕

 综观奥尔甫斯教派的神话，死而复生之神扎格琉斯－狄奥尼索斯这一形象居于至关重要的地位。所谓人类起源神话，在奥尔甫斯教派中亦有流传。据他们看来，世人生于宙斯焚烧提坦诸神所遗之灰烬。相传，提坦诸神因杀扎格琉斯－狄奥尼索斯而遭此严惩（诸如此类神话，也仅传布于该派）。奥尔甫斯教派反映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社会情绪；这种情绪产生于希腊大移民时期，乃是种种经济变动和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结果。

在同一基础上，与奥尔甫斯教派相近似的毕达哥拉斯派
〔496〕

 应运而生。公元前6至前5世纪，该派在大希腊范围内盛极一时。毕达哥拉斯派的政治影响极大。它不仅是一个宗教派别，而且是哲学学派和政治派别（亦即贵族派别）。毕达哥拉斯派的宗教以沉湎于神秘主义情绪而著称，其成员并笃信灵魂转生，敬奉太阳和圣火。

埃莱夫西斯神秘仪式；狄奥尼索斯崇拜

奥尔甫斯教派对埃莱夫西斯地区得墨忒尔神秘仪式的隆盛有一定的影响。所谓得墨忒尔崇拜，始而纯属农事范畴，并操于当地“欧帕特里德”之手；公元前6至前5世纪，始传布四方，几延及希腊全境。施之于得墨忒尔的敬祀，始终是全民性的盛典。在埃莱夫西斯地区，基于古老的农事祭仪，一种独特的神秘崇拜渐趋形成。这种崇拜的思想基础，是所谓的灵魂冥世境遇之说以及种种神秘仪礼。其追随者笃信：借助于上述神秘仪礼，便可在彼世安享福乐。诸如此类信仰和仪礼，同这样一则神话紧密相关：佩尔塞福涅被掳至冥府，得墨忒尔知爱女失踪，遂多方寻觅，佩尔塞福涅最终得以复返世间。
〔497〕

 欲参加所谓的得墨忒尔神秘仪式，须经一种特殊的、且为双重的加入仪式。每逢春季仪式（即所谓的“小神秘仪式”）举行之际，行将加入者须行加入“密斯特”之礼（是为第一阶段）。时至秋季（即9月），举行所谓“大神秘仪式”，则行所谓加入“埃波普特”之礼（是为第二阶段）。通观上述加入仪式，至关重要者莫过于祛秽、沐浴、斋戒。领受加入式者须亲身参加行之于得墨忒尔神庙的夜祭（亦属神秘仪式）。届时，将演现（显然是当众演现）有关得墨忒尔和佩尔塞福涅的神话，并出示两女神的神圣表征——谷穗。每逢仪式举行之际，颂歌频起，以礼赞得墨忒尔、佩尔塞福涅、狄奥尼索斯（伊阿科斯）、特里普托勒摩斯以及无名之男神和女神（即所谓的丰饶佑护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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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葡萄种植和酿酒之神狄奥尼索斯

其信者不仅见诸阿提卡，而且遍及其他地区；他们对埃莱夫西斯神秘仪式推崇备至。有关诸如此类仪式的描述，许多古希腊著作家的作品中时有所见。譬如，荷马颂歌中即不乏表述得墨忒尔的诗句：“世间众人啊，如亲身瞻仰，必将福运绵长；如对圣仪漠然置之，一旦身亡，则堕入阴森可怖之所，无缘享此福乐。”伊索克拉特斯（公元前5世纪）的《颂词》中有这样的语句：“得墨忒尔曾莅临凡世，赋予两无可估量之馈赠：一为稼穑之道，使吾等得以弃茹毛饮血之旧习；一为祭祀之礼，使加入者得以博得无比美好之慰藉，属望于善终以及永生不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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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墨忒尔之女佩尔塞福涅从冥世重回人间（瓶画，公元前4世纪）

由此可见，埃莱夫西斯崇拜蕴涵一种观念，即笃信所谓身后福乐。对古希腊宗教说来，这一观念可谓绝无仅有。显而易见，正式的希腊宗教只注重尘世；至于冥世境遇，从未给信者以任何许诺，——有的无非是在幽冥可怖的“哈得斯”
〔498〕

 身受百般痛苦的熬煎罢了；对尘世的民众，并无慰藉可言。看来，伴随阶级矛盾的尖锐化，一种尚属朦胧的反抗情绪，在贫困者中渐趋形成；掌权者则希图寻求某种手段，给不满者以抚慰，遂极力将信者的关注从今生移至来世，并以善报相许。由此可见，埃莱夫西斯神秘仪式，既是所谓“拯救宗教”的雏形，又是基督教类型的种种救赎宗教的前奏。

狄奥尼索斯崇拜之景况，与其有某些相似之处。看来，这种崇拜经由小亚细亚诸希腊行省传至希腊，其发祥地为色雷斯和小亚细亚。萌生伊始，狄奥尼索斯被视为葡萄栽培和酿酒业的化身。嗣后，狄奥尼索斯崇拜风靡希腊全境，成为民间最为盛行的农事崇拜之一。然而，所谓救世观念同这种崇拜亦不无关联。奥尔甫斯教派将狄奥尼索斯崇拜纳为己有，赋予狄奥尼索斯以“救世主”之称谓，并使其与有关扎格琉斯的神话相联属。相传，提坦诸神将扎格琉斯折磨致死，宙斯使其复生并成为其子，即少年狄奥尼索斯。这一所谓死而复生之神，并演化为救世之神（犹如东方之神奥西里斯、塔穆兹等）。

希腊化时期的宗教

如上所述，试图借助于直接的例证对希腊宗教之历史沿革加以探考，确实并非易事。然而，迄至古典时期之末以及希腊化—罗马时期，其变易仍然清晰可见。其中至关重要的，是所谓异域崇拜和浑融崇拜之传布。据我们所知，早在上述时期之前，某些东方神即已见纳于希腊。然而，这些神当时业已完全希腊化。嗣后，特别是希腊化—罗马时期，一些纯属东方之崇拜，诸如对古埃及神伊西丝和阿蒙以及古前亚神阿提斯、阿多尼斯、“叙利亚女神”等的崇拜，在古希腊日益根深蒂固。托勒密王朝诸王（公元前305～前30年）所推行的、对古希腊—埃及混成神塞拉皮斯之崇拜，业已风靡一时。就希腊化时期所特有的、希腊与蛮族的文化交互影响而论，古希腊成分在科学、艺术、文学、语言诸领域较为活跃。在宗教领域，其景况则迥然不同，而是古代东方的成分对希腊之濡染尤甚。所谓衰落时期的情状，即可资佐证。此时的希腊宗教已愈益趋重于神秘主义，而东方诸宗教正是为神秘主义
〔499〕

 所充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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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西丝守护其夫奥西里斯

来自东方的影响，亦反映于希腊化王朝诸王的神化。在希腊本土，由于民主主义和理性主义的传统依然根深蒂固，这种所谓君主崇拜并未寻得肥土沃壤。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对此曾梦寐以求，希腊人却报之以嘲讽。“亚历山大想成神，那就让他成神吧！”斯巴达人轻蔑地说。

然而，大势所趋，该时代的精神同样渐见纳于希腊人。德米特里·波利奥克特斯作为希腊的解放者，人们赋之以神的尊崇。而在希腊化的东方，君主（托勒密、塞琉古等王朝诸王）则与神等同看待。

宗教施之于哲学的影响

所谓古代希腊的宗教与神话，对古代希腊的艺术、文学、哲学有着深远的影响。有关文学和艺术的宗教—神话题材和情节，前文已述及。至于哲学领域，宗教的影响早期尤甚。爱奥尼亚派自然哲学家的著述中，神话意象的反映清晰可见。譬如，米利都的泰勒斯即主张万物生于水
〔500〕

 。这一观念同瀛水之神奥克阿诺斯为万物之父的神话
〔501〕

 如出一辙。后世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乃至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往往借助于神话形象阐述其论点。迨至希腊化—罗马时期，宗教对哲学的濡染再度增强。回溯这一时期，由于古希腊—罗马民主制的衰败，一些宗教—哲学体系，诸如新柏拉图主义、新毕达哥拉斯主义
〔502〕

 ，相继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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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德修斯施巧计，降除女妖塞壬（瓶画，公元前4世纪）

自由思想

通观哲学领域，古希腊时期那种与宗教针锋相对的无神论世界观，有着强烈的影响。至于古代希腊，理应视之为自由思想的发祥地，犹如视之为科学、文学、艺术的摇篮。就荷马史诗而论，对有关诸神的神话之极度自由的思考，业已有迹可寻。然而，毋庸置疑，荷马史诗对宗教观念所持态度具有两面性。史诗中的人物——阿基琉斯、阿伽门农、普里阿摩斯、赫克托尔、奥德修斯等，对神祇深怀纯属宗教的虔敬。观其言行，绝无渎神之痕迹可寻，——至于讥讽揶揄，则更不待言。

而史诗创作者以自身口吻述及诸神及其品格和行径，却绝少宗教情感。至于诸神的劣迹和愚拙、诸神对世人或某些部族的挟私捉弄，以及诸神的凶残、狡黠、钩心斗角、尔虞我诈，作者的描述是那样的无所顾忌，有时甚至似乎是津津乐道。赫拉对特洛伊人之一味敌视，波塞冬对奥德修斯之冷酷无情，同样被揭示得淋漓尽致。甚至神的软弱无能、面对世人而无可逞其伎（如狄奥墨得斯曾挫败阿芙罗狄忒和阿瑞斯）、神的种种艳遇，史诗中亦有描述。另有一些情节更是妙趣横生。例如，阿芙罗狄忒与情人阿瑞斯幽会，其夫赫菲斯托斯本一无所知，后目睹两者的丑行，遂将其同置于网中示众，任凭诸神尽情奚落。综观上述种种描述，叙事诗创作者（或创作者们）绝非沉湎于特殊的宗教情感。难怪信神的希腊人几乎将荷马视为无神论者。

而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竟力主将荷马之作列为禁书。据他看来，荷马此人纯属品德窳劣之徒。显而易见，早在公元前9至前8世纪，氏族—部落贵族集团中（叙事诗的创作和演唱，正是供他们赏心悦目），对诸神和有关诸神的神话持之以批判的情态，即已显露无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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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奥尼索斯与悲剧演员（约公元前410年）

迨至古典时期，较为深邃的自由思想日臻繁盛。试就埃斯库罗斯的著名悲剧《被缚的普罗米修斯》
〔503〕

 而论。在作者的笔下，普罗米修斯堪称世人之品德高尚的挚友，而宙斯则无异于暴戾恣睢的君主。从实质上看来，此剧纯属反宗教之作。马克思有一句名言：希腊诸神在这一悲剧中“受到一次致命伤”
〔504〕

 。在欧里庇得斯的悲剧中，诸神的种种劣行同样一览无余：赫拉、阿波罗、阿芙罗狄忒等神肆无忌惮，任意残害无辜，——或因被害者曾对其不敬，或出于某种卑劣之念。更有甚者，欧里庇得斯甚至对神的存在持之以否定。譬如，他所著悲剧《柏勒罗丰》中，主人公竟上达天穹，欲探查神之踪迹。作者将尘世视为横行无忌、尔虞我诈之域，并进而断言：神并不存在；有关神之种种传说，纯属无稽之谈。
〔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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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里庇得斯在狄奥尼索斯像前（古代浮雕）

见诸哲学领域的自由思想，则尤为完备。所谓早期诸哲学体系，实则已是宗教之否定。爱奥尼亚派的自然哲学家，将运动不息的物质（水、气、火）视为宇宙的始基和本原。
〔506〕

 埃利亚学派的学者认为存在是永恒的和无限的，被视为理性主义的宇宙形成说的代表。此说则与宗教—神话的宇宙形成说针锋相对。
〔507〕

 埃利亚学派的鼻祖色诺芬尼，对神祇类人的观念予以嘲讽，却认为存在统一的、非类人之神
〔508〕

 。恩培多克勒阐发了素朴唯物主义的四元素说，并对有关万物起源的进化论作了最初的勾勒。
〔509〕

 阿那克萨哥拉
〔510〕

 所持原子论的宇宙形成说（认为物质的“物之种子”是为宇宙的基原），后为唯物主义者留基伯
〔511〕

 和德谟克利特
〔512〕

 所进一步阐发。阿那克萨哥拉并断言：太阳为一硕大的炽热体，而非神。阿那克萨哥拉因渎神而被逐出雅典，其著作则付之一炬。以普罗塔哥拉和高尔吉亚为首的智者派
〔513〕

 ，持相对主义的认识论（“人是万物的尺度”）。这同样是对宗教世界观的基石之冲击。伟大的亚里士多德凭依其尤为唯物主义的、诚然并不彻底的体系，给予宗教以更加强有力的打击。
〔514〕

 迨至希腊化时期，伊壁鸠鲁学派继承了古典唯物主义的优良传统，并赋之以更加完备的形态。综观伊壁鸠鲁的著述，神虽未被屏除净尽，但已从宇宙被逐至“宇宙之间的空间”，不再干预人间之事。
〔515〕

 古希腊伟大的讽刺作家——萨莫萨塔的琉善，对诸神作了无情的嘲讽。有关诸神的神话叙述之荒诞不经，被揭示得淋漓尽致（见诸《卡戎》、《神的对话》、《神的会议》、《海上对话》、《冥间的对话》等）。
〔516〕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已经在埃斯库罗斯的悲剧里受到一次致命伤的希腊之神，“还要在琉善的《对话》中喜剧式地重死一次”。
〔517〕

 迨至基督教隆盛于古罗马帝国，古希腊宗教始告衰微。其某些特质则纳入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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瀛水之神奥克阿诺斯（银盘图案，公元前4世纪）



第21章　古罗马人的宗教

古罗马宗教之所以为人们所潜心探考，不仅是由于其本身别具一格，而且是由于罗马帝国及其文化在人类历史上居于特殊的地位。古罗马宗教与古希腊宗教颇多共同之处，一则是由于两者所处的历史条件相同，再则是由于前者处于后者的直接濡染之下。尽管如此，古罗马宗教的风貌仍与古希腊宗教大相径庭。

可据以对古罗马宗教进行探考的文献资料，与古希腊宗教相类似，同样有下列数类：考古文物（神庙、祭坛、祭所的遗址以及留存于世的神像等）；为数众多的铭文，尤其是祝词；古罗马著作家卡托、瓦罗、老普林尼、诗人奥维德、演说家西塞罗、历史学家普卢塔克等众多著作家颇为可观的记述；早期基督教著作家旨在与多神教信者进行辩难的著述。

对古罗马宗教的历史沿革进行探考，较之对古希腊宗教则要径情直遂，其脉络清晰可辨。伴随古罗马国家的崛起——肇始于不大的城邦公社，最终成为庞大的帝国，古罗马宗教亦随之日益演化。然而，颇多极为古老的特质始终留存于其中。

家庭—氏族崇拜

迄至古罗马国家末期，古罗马人的宗教信仰和仪礼之最为古老的层次，依然根深蒂固。这便是所谓氏族宗教，即对家庭—氏族守护神的崇拜（就此而论，犹如古希腊人）。这一宗教形态之所以经久不衰，其原因在于：氏族体制的遗存仍具有生命力——在罗马贵族名门范畴，显然尤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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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神尤皮特

古罗马人笃信：死者之灵或幽影——玛纳（Manes），是家庭和氏族的守护者。“玛纳”（dii manes）之称，已是司空见惯。其缩写“D. M.”（dis manibus，意即“玛纳神灵”），屡见于墓碑。此外，“玛纳”一语又是学术界时而使用的术语“玛纳崇拜”之渊源。所谓“玛纳崇拜”，既是对亡者、祖先的崇拜，又是一种论说，人们借以从这一崇拜中导出全部宗教。玛纳与佩纳特相近似，甚至相混同。佩纳特始而为家仓和仓廪的化身（“佩纳特”来自penus，意即“粮秣”、“食品”），后演化为家庭守护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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牝狼与罗慕洛和瑞穆斯（古代罗马）

另有一种意象，与上述两意象相近似。这便是“拉尔”（Lares）。然而，其包蕴较前两者尤广。所谓“拉尔”，即是一切守护和佑护神灵的统称。除家庭守护神灵（Lares familiares），尚有路途佑护神灵（Lares viales）、路口守护神灵（Lares compitales）、航海佑护神灵（Lares permarini），乃至征战佑护神灵（Lares militares）。对家庭—氏族守护者的崇拜，无疑属个人的、纯家庭的或氏族的范畴。阖家老小，由家长主之，敬拜祖先亡灵于家灶之侧。卡托写道：“须知，乃是一家之长代全家行献祭之礼。”所谓氏族的祭祷，显然与此同出一辙。享祭者通常为该族名祖——或为传说中人物，或甚至纯属神幻人物。例如：克劳狄氏族，敬祀其始祖克劳苏斯；塞库利氏族，敬祀其始祖塞库卢斯；尤利氏族，敬祀其始祖尤卢斯，如此等等。

伴随古老的氏族体制之融合于国家体制，氏族崇拜形态亦日益向较广泛的崇拜形态过渡。某些氏族神成为全国性崇拜的对象（一些古罗马神形象，不无溯源于氏族或家族崇拜之痕迹）。譬如，有人认为：对畜群守护神法乌努斯的崇拜（伴之以狂欢仪典），始而属法比和昆克提利两氏族；对赫尔库勒斯的崇拜，属波提提和皮纳里两氏族；对米涅尔瓦的崇拜，则属纳乌提氏族。
〔518〕

 尽管如此，上述崇拜中仍不乏自异域传入罗马者。这似乎是由于奉行该崇拜的氏族即来自异域。诸如此类神祇在其发祥地虽由来已久，但在纳入古罗马宗教时，始而完全有可能被视为氏族神。

古罗马人的家庭—氏族崇拜具有异乎寻常的生命力，下述事例即可资佐证。这种崇拜经久不衰，迄至基督教取代旧有宗教，仍未销声匿迹。
〔519〕

 历代帝王屡颁诏令，禁奉多神。譬如，狄奥多西曾降旨取缔敬祀拉尔和佩纳特之家祭（公元392年）。

古罗马人的家庭—氏族崇拜，同远古拜火之风不无关联。佩纳特即被奉为家灶之灵。由于罗马公社始于氏族联盟，拜火遂成为全国性崇拜形态。公社圣地燃有常年不熄之火，其化身为女神维斯塔，相当于希腊的赫斯提娅。两位火之化身均属女性，可视为母权制时期的遗存。维斯塔并无拟人形象，其表征仍为天然的、被视为实体的火，经年累月燃于神庙。这是古罗马人拜火之风溯源于远古的又一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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狩猎者发现牝狼哺育之罗慕洛与瑞穆斯（浮雕，公元2世纪）

图腾崇拜的遗痕

有关古罗马宗教中的图腾崇拜成分问题，迄今仍待探考。总之，图腾崇拜留存于古罗马宗教中的遗痕，较之大多数民族的宗教则微乎其微。敬拜卡皮托利乌姆
〔520〕

 之牝狼和有关牝狼哺育孪生兄弟罗慕洛和瑞穆斯的传说（相传，此孪生兄弟为罗马公社的创始者），想必即溯源于图腾崇拜。人们通常认为：这一传说以及其他某些宗教观念，均为古罗马人袭自伊特鲁里亚人
〔521〕

 。然而，即使意大利诸部落，似乎亦非与图腾崇拜信仰毫无关联。翁布尔人
〔522〕

 和萨宾人
〔523〕

 有一则传说，便是讲述诸部落因伊特鲁里亚人入侵而辗转迁徙。相传，其中一部落在牡牛引导下安然迁移，并在新居留地兴建“牛城”，即博维亚努姆；另一部落，皮琴特人
〔524〕

 的祖先，由一喜鹊（pica）引导；又一部落，即希尔平部落
〔525〕

 的祖先，则是在一狼（hirpus）的引导下。
〔526〕

 毋庸置疑，上述传说均溯源于图腾崇拜。然而，古罗马宗教中的图腾崇拜遗迹，仅此而已。

冥事崇拜

举凡旨在祀祖的家庭—氏族宗教仪规，古罗马人无不一一恪守；其有关亡灵境遇的观念，却异常朦胧。古罗马人信所谓冥府之说；他们所信之“冥府”，与希腊人之“哈得斯”毫无二致。相传，凶神奥尔库斯（亦即普卢托斯、普卢托）是为冥府之主宰，冥府又是所有亡灵之归宿。与此相并而存的，尚有乐土说；所谓“乐土”，即是“埃利齐乌姆”（Elysium），被视为善者之灵的归宿。另有一种较为古老的观念流传于世，即信亡者之幽影与躯体始终相伴随。饶有意味的是：古罗马人无不想方设法营造坟墓于路旁。诸如此类墓地，碑铭之多不可胜计。据此可推知：古罗马人笃信亡者与生者并非亲断缘绝。通观种种有关碑铭，代死者草拟的文辞时有所见，其意无非是恳请生者好言抚慰，勿忘有所祭献，如此等等。至于孤苦伶仃者之灵，即所谓的“拉尔韦”和“莱穆尔”，因无人飨以祭品，均被视为邪恶之灵；为了抚慰和驱除，则举行特殊的仪式，即所谓“莱穆里亚”，行之于5月。

农事崇拜

农事和畜牧范畴的仪礼和信仰，亦属古罗马宗教极古老层次。诸如此类农事—畜牧崇拜，不同于氏族崇拜诸形态。后者大多属贵族和城市，而前者则属务农者和平民。然而，两者并无根本差异，其原因在于：古罗马时期的城乡之分，无非是相对而言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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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罗马首代王罗慕洛亡故后成神（古罗马浮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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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罗马最古老之神萨图尔努斯

毫无疑问，农事信仰和崇拜在古罗马人的宗教中居于显著地位。下述事例即可为之佐证。据信，古罗马神殿诸大神，颇多后被赋予种种职司。诸如此类神祇之缘起，正是同农事—畜牧崇拜不无关联。试举下列数例。玛尔斯在古典时期被奉为战神，始而为农业和畜牧业的佑护神、春神以及司丰饶和繁衍之神。每年阳春三月，则举行庆典以祀之。法乌努斯为牲畜和牧人的保护神，每逢寒冬将尽，即2月17日，牧人则举行狂欢恣肆之仪典，即所谓的“卢佩尔卡利亚”
〔527〕

 。女神维纳斯后与女神阿芙罗狄忒相混同，演化为爱与美之女神，始而为司园艺和葡萄栽培之神。
〔528〕

 司酿酒之神为利伯尔——纯属平民所奉之神。萨图尔努斯和塞丽斯与农事相联属。萨图尔努斯为司播种之神；为礼敬此神，每逢12月，即初播将临之际，则举行狂欢盛典，称之为“萨图尔纳利亚”。塞丽斯亦为以佑护谷物为职司的女神。守护疆界之神特尔米努斯，始而似为田界、疆界之监护神，每年2月30日，务农者为其举行庆典。尤皮特的形象十分繁复，但同样蕴涵农事信仰的成分，亦被奉为葡萄佑护者；就此而论，可与利伯尔相提并论。此外，另有一些神，诸如奥普斯（Ops）、孔苏斯、护佑牧人之女神帕勒斯（Pales）等，或为某些农事的化身，或为与农事息息相关的种种自然现象之体现。

古罗马的一些节期经久不衰，其中大多溯源于同农事和畜牧有关的仪礼。除已提及的“萨图尔纳利亚”和“卢佩尔卡利亚”外，古罗马人尚有其他种种节期，诸如：“塞丽阿利亚”（即4月的播种节，旨在敬奉塞丽斯）；4、8两月的“维纳利亚”（旨在敬奉尤皮特，视之为葡萄丰茂的佑护神）；“孔苏阿利亚”（即收割节，行之于8月）、2月的“特尔米纳利亚”（旨在祀奉边界之神特尔米努斯），如此等等。

古罗马神殿

古罗马神殿异常驳杂，这在很大程度上为罗马公社本身的起源之纷繁驳杂所致。往昔的部落和氏族之神，曾被奉为该公社诸部落和氏族的守护者，大多相继纳入古罗马神殿。据考知，罗马公社系由拉丁人
〔529〕

 、萨宾人、伊特鲁里亚人（抑或尚有若干部落群体和氏族群体）结集而成。而各群体所占比重究竟如何，尚有待探考。由此可见，古罗马神统之由来，亦非全然明朗。迨至古典时期，古罗马人将其神殿诸神分为两类：一为dii indigetes，即老辈、固有、本土诸神；一为dii novensides（novensiles），即后起、外来诸神。即使就前者而论，源出于不同氏族之神仍然居于显著地位。
〔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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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罗马三古老神：尤皮特（中）、尤诺（右）、米涅尔瓦（古罗马雕像）

最为聚讼纷纭者，莫过于有关伊特鲁里亚人对古罗马神殿有何增益的问题（一般称之为“伊特鲁里亚问题”，迄今悬而未决）。据一些学者推断，下列神祇源出于伊特鲁里亚，诸如：墨丘利
〔531〕

 ——其名来自伊特鲁里亚一氏族之名“梅尔库”（Mercu）；女神米涅尔瓦——即伊特鲁里亚人所信之梅涅尔瓦（Menerva）；女神尤诺——即伊特鲁里亚人所奉之尤妮（Uni）。
〔532〕

 有人断言：尤皮特之成为古罗马人所敬奉的至尊神，同样不无伊特鲁里亚人的影响。伊特鲁里亚人即将雷电的化身（提纳、提尼亚）奉为至尊神。
〔533〕



然而，大多数古罗马神显然源出于意大利本土。伴随一个又一个部落和地区之并入古罗马公社，其所奉之神亦相继纳入古罗马神殿。试以下列诸神为例。狄安娜似原为阿里奇亚的地域守护神。维纳斯原为古意大利的畜牧女神。玛尔斯（玛沃尔斯、玛尔玛尔）显然是萨宾人的部落神，即农业佑护神（此神之名与萨贝尔人的玛尔斯部落之称谓
〔534〕

 谐音，绝非偶然；在罗马的帕拉丁乌姆
〔535〕

 ，玛尔斯的古老崇拜中心迄今犹存，而这无非是表明古罗马居民组成中的萨贝尔成分由来已久）。奎里努斯同样是某一古老公社的守护神（显然亦属萨宾部落）。通观晚近观念，此神与玛尔斯以及传说中的古罗马奠基者罗慕洛相近同，被视为古罗马的守护者和名祖。罗马人的古称为“奎里特人”（似来自萨宾语quiris，意即“矛”）。古罗马神殿的dii indigetes（“固有神”），有些始而亦为公社的守护神；嗣后，这些公社相继并入罗马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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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皮特（宙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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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诺（赫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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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丽斯（得墨忒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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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普顿（波塞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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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纳斯（阿芙罗狄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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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斯塔（赫斯提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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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尔斯（阿瑞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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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布斯（阿波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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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安娜（阿尔忒弥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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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尔坎（赫菲斯托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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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涅尔瓦（雅典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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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丘利（赫尔墨斯）

古罗马神话中的12大神与古希腊神话中奥林波斯12大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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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尔斯与维纳斯（公元150～160年）

然而，绝大多数古罗马神之由来，则迥然不同。古罗马神殿为数众多的dii minores（“后起神”），从未被奉为公社守护神。诸如此类神祇，大多被视为人类种种活动的化身，并被奉为该领域的守护者。上述小神“名录”（未传世），即所谓的Indigitamenta
〔536〕

 （瓦罗、西塞罗，乃至嗣后的基督教著作家奥古斯丁，对此均有所述）。在何种特定场合，人生之何时，古罗马的善男信女应向何神吁求，其中均有明示。据信，降生伊始，古罗马人便无时无刻不处于此神或彼神的佑护下。诸如此类神祇的职司又颇为专一。他们并无专称，无非是视其职司而赋以相应的普通名词罢了（或许确曾有之，但秘而不宣，因而未传之于世）。

试举数例。婴儿降生初啼，即在Vaticanus（瓦提卡努斯）的佑护下；幼儿“呀呀”学语，则在Fabulinus（法布利努斯）、Farinus（法里努斯）、Locutius（洛库提乌斯）诸神的佑护下。Educa（埃杜卡）和Potina（波提娜）两女神教幼儿饮食。当幼儿蹒跚学步，女神Abeona（阿贝奥娜）将其引至户外，而女神Adeona（阿德奥娜）则导入家门。至于儿童发育，亦有神佑护：Ossipago（奥西帕戈）司骨骼坚实，Statanus（斯塔塔努斯）司身材挺秀，女神Carna（卡尔娜）司筋肉健美。儿童已届学龄，女神Iterduca（伊特尔杜卡）日日护送上学，女神Domiduca（多米杜卡）则护佑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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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罗马大理石浮雕：中为手持三股叉之海神尼普顿（约公元200年）

家家门户，有3神守护：Forculus（福尔库卢斯）是门扉的化身；Limentinus（利门提努斯）是门槛的化身；女神Cardea（卡尔德娅）是门环的化身。

据信，人们的一举一动，无不有神灵佑护。诸如此类小神，自然不胜枚举。德国学者赫尔曼·乌森纳认为上述诸神颇为古老，并称之为“瞬间神”（Augenblicksgötter）。不难看出，我们所说的“神”一词，与罗马语中的deus并不完全契合；deus一词，意即“形形色色的化身和超自然体”。

凡此诸神大多与农事有关（见上述），或与他种经济活动有不解之缘。伴随文化的发展以及新行业和文化事宜的兴起，一些新神形象应运而生。例如，铜币为铜匠神埃斯库拉努斯所佑护；公元269年，罗马人改用银币，一位新神遂为人们所信奉，称为“阿尔根提努斯”（即银币神），被视为前者之子。迨至共和国时期末年，
〔537〕

 推行诸行省之粮调运京都再行分配的制度［即所谓的“安诺纳”（Annona）］；于是，一称为“安诺娜”的女神形象应运而生——人们祈求此神保佑粮运畅通。

举凡男子无不奉有个人佑护精灵，称为“格尼乌斯”。
〔538〕

 妇女亦奉有其佑护神，称为“尤诺”。据信，尤诺可保佑婚姻美满、分娩安宁。
〔539〕

 对个人佑护神（格尼乌斯、尤诺）的崇拜由来已久，显然溯源于远古的“纳古阿尔”崇拜
〔540〕

 。Е. М. 施塔耶尔曼颇有见地。据她看来，个人佑护神（“格尼乌斯”）观念之隆盛，是古老的氏族关系和公社关系解体的反映。格尼乌斯始而显然被奉为氏族的始祖和守护者。
〔541〕

 “Genius”一词源于动词genere（意即“生育”），绝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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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卢通与女祭司（公元前4世纪）

除个人佑护者格尼乌斯外，尚奉有为数众多的地域守护者（genii locorum）；而蛇通常被视为其化身。这种称之为“格尼乌斯”的地方守护者，与上文所提及的拉尔相近似。在宗教实践中，两者并无明显区分。

至于古罗马神殿诸大神的由来，其景况十分繁复。如上所述，诸大神中有些曾被奉为公社和部落的守护者。而其中多数神祇，在很大程度上无异于某些抽象概念的直接体现。诸如此类抽象概念，均与社会生活和国家生活不无关联。下列神祇便为罗马人所敬奉，诸如和平之神（Pax）、希望之神（Spes）、勇敢之神（Virtus）、正义之神（Justitia）、幸福之神（Fortuna）等。诸如此类神名纯属抽象用语，其中蕴涵的所谓活生生之人格形象的特质，可说是微乎其微——至于神话，则更不待言。上述诸神形象，甚至难以视之为名副其实的化身。然而，在古代罗马却为之立庙以祀。古罗马人的神话幻想颇为匮乏，神祇的拟人化同样微不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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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神灵拉尔祭坛（古代罗马，公元65年）

下述状况饶有意味，并可资佐证。许多神祇并无固定性别，似分化为二。于是，一些同名的男女偶神形象应运而生，诸如：利伯尔——利伯拉、法乌努斯——法乌娜、波摩努斯——波摩娜、狄安努斯——狄安娜、帕勒斯（男、女二神共用此称）。即使祭司，有时亦不知所祭之神性别为何，只好祝曰：“Sive deus, sive dea”（“谨此敬奉男神、女神”）
〔542〕

 。

下列诸神之称谓，与纯普通名词并无显著区别。例如，贝洛娜为女战神；特尔米努斯为疆界之神；尤诺为司家务和分娩之女神［继而，伴随神话而演化（希腊之濡染所致），尤诺与尤皮特发生瓜葛，成为其配偶］。

显而易见，古典时期罗马人的主神尤皮特，其由来同样十分朦胧和纷繁。尤皮特这一形象，上文已述及，就其滥觞而论，似为晴朗天宇的化身，亦即天父（Jovis-pater>Juppiter，亦即：约维斯－皮塔尔＞尤皮特）。这一形象可与梵文的帝奥斯·皮塔尔（毕陀哩）以及古希腊的宙斯·皮塔尔相提并论。综观尤皮特这一繁复的形象，上述成分清晰可见。然而，未必可据以断言：老一代学者认定尤皮特为远古共同印欧时期所奉之神，确属言之有据。尤皮特之名亦为普通名词，意即“天宇”——sub jove，意即“在天幕下”；sub jove frigido，意即“在冷峭的天地间”。尤皮特又是雷电之神（似为伊特鲁里亚之影响所致）。再则，如上所述，古罗马人并将尤皮特奉为佑护葡萄繁茂之神，与利伯尔相提并论。继而，尤皮特又被奉为维护好客之情、伦理规范、家庭生活之神（似以古希腊之宙斯为模式）。
〔543〕

 回溯往昔，古罗马人所奉之尤皮特，颇有可能即是为数众多之神，又是某种非人格之力的体现。相传，古罗马末代王塔克文（生于伊特鲁里亚），曾建尤皮特神庙于卡皮托利乌姆山丘。卡皮托利乌姆之尤皮特，遂成为罗马城的守护者。嗣后，尤皮特成为全国的至高守护者和古罗马人的民族神。

玛尔斯的形象同样十分繁复。该神始而为部落神（似为玛尔斯—萨宾部落所信奉）和农业佑护神；嗣后，其初貌因晚期赋予之特定职司而不复存，遂成为战神。据某些研究者看来，这一现象绝非偶然。古罗马农民的土地，乃是诉诸矛和剑取之于邻族，田野之神因而成为战神。作为战神的玛尔斯，后又与古希腊的战神阿瑞斯相混同。

古罗马诸神的缘起虽不尽相同，然而，伴随古罗马国家的崛起和兴盛，此等众神的崇拜无不具有古希腊社会所特有的形态，即城邦守护神崇拜形态。犹如古希腊（以及古代东方）之神，古罗马诸神亦被奉为国家守护者。泰·蒙森的见解颇为中肯。他指出：“当罗马国家闭关锁国之时，罗马诸神同样与外界诸神遥遥相对。而上述两领域的扩延确系相并而行：每当一城邦被征服，其民归于罗马，其神亦被延入新境。……人人皆有各自之神，国家亦有其特定之神。”据泰·蒙森看来，所谓“三联神”——尤皮特（约维斯）、玛尔斯、奎里努斯，不啻罗马国家最古老之神，始而为“三族群”的象征，——古罗马国家即由此三族群组成
〔544〕

 。后来，此“三联神”为另一“三联神”（尤皮特、尤诺、米涅尔瓦）所取代。
〔545〕

 伴随时光的推移，另一倾向继而见之于世，即建立犹如奥林波斯神殿式的神统。这显然是古希腊的影响所致。诗人恩尼乌斯（公元前2世纪），曾提及古罗马的12大神，即尤诺、维斯塔、米涅尔瓦、塞丽斯、狄安娜、维纳斯、玛尔斯、墨丘利、尤皮特、尼普顿、武尔坎、阿波罗。诗人瓦罗（公元前1世纪）复增8神，即雅努斯、萨图尔努斯、格尼乌斯、太阳神、奥尔库斯、父神利伯尔、地神、月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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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中古罗马的创始者埃涅阿斯献祭谢神（古罗马浮雕）

由此可见，古典时期隆盛于罗马的主要宗教形态（即其正式宗教），与古希腊诸邦如出一辙，乃是对城邦神的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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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罗马人之葬礼（公元前1世纪）

著名的古罗马宗教研究家之一格奥尔格·维索瓦，试图依据诸神形象始见于宗教信仰的时期和地域将古罗马神殿诸神区分为：原始罗马诸神（dii indigetes）——雅努斯、尤皮特、玛尔斯、奎里努斯、维斯塔、群神佩纳特、群神拉尔、群神格尼乌斯、尤诺、萨图尔努斯、尼普顿、武尔坎等；源出于古意大利诸部落之外籍神（dii novensides）——狄安娜、米涅尔瓦、福尔图娜、卡斯托尔与波卢克斯、赫尔库勒斯、维纳斯等；源出于希腊之外籍神——阿波罗、塞丽斯、利伯尔、利伯拉、墨丘利、埃斯库拉皮乌斯等；新造之神（即作为抽象概念的人格化之神）——勇敢之神、自由之神、健康之神、胜利之神、希望之神、忠诚之神等。
〔546〕



通观古罗马宗教，除有关神祇（dei）以及其他属人格的超自然体之意象外，尚有一种极为古老的、有关某种非人格的超自然力“努门”（numen）之意象。“努门”一词（来自动词nuere，意即“运动”、“推动”），用以表示一种神秘的、无所不能之力，主要为神祇（numen deorum）以及某些所谓超人所拥有，继而有numen imperatorum（帝王神圣）之说。有关所谓“努门”的意象，颇似大洋洲的“玛纳”。不仅如此，如赋之以人格化，这一用语即等同于“神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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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种祀奉方式

古罗马诸神形象苍白、萎悴（而见诸古希腊宗教神话之诸神则瑰丽多姿、栩栩如生），古罗马人并以节俭、冷峻和严苛的仪规待之。古罗马的宗教，至少是正式宗教，并无任何神秘可言，亦全然不知与神祇的神秘交通。所谓“祀奉”，无非是在既定的时日、按既定的程式、行既定的仪规和献祭并诵读千篇一律的祝文罢了。无论是敬神之礼仪，抑或奉神之祝词，绝不允许与既定的礼制丝毫相悖。所谓祈祝之词，无异于详尽已极的清单名录，既列举祈祝者献神之物，又历数对神的诸般吁求。为了避免因陈述不清而造成误解，祈祝往往辅之以种种手势：求告地，则以手触地；祝祷尤皮特，则以手指天；如意指自身，则以手拊胸。敬呼神名，不可稍有差错。据信，此事至关紧要；否则，祈祝将徒劳无功。于是，祈祝通常附以某种“保留”；如有舛误，尚可补救于万一。

例如，祝文中不乏下列语句：“慈善的、至尊的尤皮特，或与汝同尊之神”。敬神之礼虽然务须奉行如仪，却可巧施心计，以伪充真，以期貌似隆重而实则节俭。譬如，本应向神祭献若干牲畜或生人，古罗马人只奉以同等数目的蒜头，便心安理得。

不仅如此，古罗马人之祀神，无非是如数祭献而已，从不稍有增益。古罗马宗教的这一特点以及绚丽多彩、引人入胜的神话之匮乏，显然是古罗马人的民族性格所致。古罗马人讲求实际，注重精打细算，既无奢侈靡费之欲念，又乏文思驰骋之遐想。

占卜

综观古罗马的宗教和社会—政治生活，视占卜、凭预兆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每逢国有大事，诸如开战、出师、征伐、媾和、大兴土木等，古罗马人无不求请神示。占卜的最习见之法，莫过于视鸟之飞翔（即所谓的“奥斯皮齐亚”，意即“观飞禽”）、察圣鸡之啄食、观闪电之态势。

古罗马人又从伊特鲁里亚人那里承袭了一种称之为“哈鲁斯皮齐亚”的占卜法，即视祭献动物之内脏以卜休咎（又说，该占卜法是伊特鲁里亚人自小亚细亚故土移植而来。

据悉，诸如此类占卜之风曾盛行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诸民族）。据古罗马人看来，娴于此术者莫过于伊特鲁里亚的占卜者。迄至共和国时期末年，这一观念依然如故。对种种预兆加以圆释，同样被视为至关重要。所谓“预兆”，大多为这种或那种异常的自然现象。诸如此类自然现象，通常被视为不祥之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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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祭献牺牲之内脏以卜休咎（古罗马浮雕）

所谓“占卜”，同样无非是虚应故事而已。有这样一件奇闻趣事饶有意味，李维对之亦有记载。此事发生于与萨姆尼人交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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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间，罗马军统帅帕皮里乌斯选定吉日，与敌交锋。全军上下，摩拳擦掌，准备厮杀。掌占卜之祭司，战前照例预卜战斗之成败利钝。祭司顺应军心，禀告统帅：鸡食米无异状，主“吉”。事出意外，鏖战即将开始，帕皮里乌斯突然获悉：祭司所言有诈，占卜所得并非佳兆。帕皮里乌斯却声称：“此事与我无关，祭司谎报，必自食其果；既然已告我：‘奥斯皮齐乌姆’（占卜）所得为佳兆，我复何疑。”于是，挥军奋战，并克敌制胜。相传，祭司却死于乱军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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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罗马女祭司之仪式舞（公元前1世纪浮雕，现藏乌斐齐美术馆）

法术的景况，则不同于占卜。它并未隆盛于古罗马宗教，至少就正式的国家崇拜而言是如此。古罗马人之恪守敬神之礼，意在祈求襄助和福佑；事到临头，无不乞灵于神，而对自行其是的法术举措则很少问津。

神祇造像和神庙

古罗马人始而并不知神祇造像以及塑像、偶像。这不失为又一例证，可资说明：古罗马宗教趋重于理性，绝少情感和诗意。一些神祇的实物表征，无非是似曾奉为崇拜对象的某种司空见惯之物。譬如，玛尔斯的表征为矛，尤皮特的表征为山石。如上所述，常年不熄的圣火则是维斯塔的表征。古罗马人之为神祇造像为时较晚，且系步希腊人之后尘。而农民则依然恪守旧俗，将旧树墩和巨石奉为神之表征。

然而，亡者之造像却早已有之，并为古罗马人所祀奉。所谓亡者之造像，或为其亡故后之面模，或为半身胸像，家家户户无不供奉。此俗显然始于伊特鲁里亚人，后传予罗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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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神基伯勒乘狮曳之车，其身旁为她所钟爱的阿提斯（古代文物图案）

最初，古罗马人并无可称之为“寺庙”的建筑。罗马的“泰姆普卢姆”（Templum），始而无非是围以墙垣的场所，供占卜，首先是供观测天象之用。这便是拉丁语中一动词contemplari（意即“观察”、“观测”）之由来。这种所谓圣地，又用来进行重大的公众活动和供元老院议事，如此等等。泰姆普卢姆·卡皮托利乌姆（Templum Capitolium），是最古老、最重要的神庙之一，为敬奉尤皮特而立。继而，古罗马人再度步希腊人之后尘，相继为众神兴建神庙、圣所。然而，就建筑本身而论，古罗马的神殿又与见诸希腊者大相径庭。希腊的神殿系由居室演化而来；而古罗马的神庙，其正面则为宏大、敞阔的柱廊，可用以观察天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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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司

古罗马宗教的教职人员——祭司，又是国家的公职人员。这不失为可据以说明古罗马宗教纯属官方宗教的又一佐证。古罗马从无特殊的祭司阶层，祭司也从未可任意自行其是。然而，古罗马的所谓祭司团却由来已久，其成员始而为延聘，继而改为遴选。最古老的祭司团有：“彭提菲克斯”、“费齐亚利斯”、“弗拉明”、“卢佩尔库斯”、“萨利”、“阿尔瓦利斯”、“奥古尔”、“维斯塔莉斯”等等。

所谓“彭提菲克斯”，往昔为3人，继而增至6人与9人；苏拉当政时，复增至15人；凯撒当政时，多至16人。其职责为司掌历法和节期等。他们通晓何日为良辰，何时为忌日（dies fasti et nefasti），并搜集种种史实和轶事，载录于册。他们并谙于度量衡。“彭提菲克斯”（Pontifex）一语，意即“建桥者”。由此可见，这种祭司与台伯河有某种关联。据泰·蒙森推断，他们始而为工程人员，专司河桥之启合（以利通行和船只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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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祭司团的首领（Pontifex maximus），监理一切与宗教有关事宜，拥有某种筹措治安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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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神玛尔斯的盛大祭仪（古罗马浮雕，约公元前105年）

“费齐亚利斯”与其说是祭司，毋宁说是罗马公社的信使、代言人以及与毗邻公社交往的使者。他们从事宣战与媾和，届时则恪守传统的宗教仪俗。“费齐亚利斯”对与其他公社缔结的条款了如指掌。该祭司团共20人，两人为首领。称为“韦尔伯纳里乌斯”（Verbenarius）者，手持采自卡皮托利乌姆山丘的圣草；而称为“帕特尔·帕特拉图斯”（Pater patratus）者，则为缔约的全权代表。

“奥古尔”是最有影响的占卜团，成员初为3人，后增至16人。其职司为向共和国的达官贵人圆释征兆、预言休咎。其作用纯属虚有其表，其独立性和政治影响均有一定限度。

献祭操于专司其职的祭司之手，人们称之为“雷克斯·萨克罗鲁姆”（Rex sacrorum），意即“圣事之王”。这一宗教性职位，可视为古代王权之遗迹。然而，迨至共和国时期，其政治意义已微乎其微。

由6名维斯塔莉斯组成的祭司团，享有极高声望（所谓“维斯塔莉斯”，即是女神维斯塔的祭司）。她们通常为名门闺秀，事神期30年。在此期间，“维斯塔莉斯”须恪守不婚戒规，并矢志葆贞；一旦违迕禁戒，则严惩不贷：活埋处死。其主要职司为守护维斯塔神庙常年不熄之火。该祭司团首领称为“维尔戈·维斯塔莉斯·玛克西玛”（Virgo vestalis maxima），享有极高社会声望。譬如，倘若遇押赴刑场之死囚，她有权予以解救。

所谓“弗拉明”，为事奉某些神祇的祭司，由最高的“彭提菲克斯”统辖，共计15人。其中3人事奉尤皮特、玛尔斯和奎里努斯，并被视为其中之尊长。“弗拉明”专事向神献祭。他们享有极高声誉，其中以“弗拉明·迪亚利斯”（Flamen dialis，即尤皮特的祭司）为最。然而，他们同样为种种繁文缛节所困扰。例如，事奉尤皮特的“弗拉明”不得骑马，不得宣读誓文，不得免冠外行，不得触及生肉，不得触摸山羊、常春藤、豆类等。

“萨利”、“阿尔瓦利斯”、“卢佩尔库斯”等，则有所不同。诸如此类祭司团，似与古罗马的国家宗教并无关联，而与古代种种民间农事崇拜则有不解之缘。所谓“萨利”（意即“不安生者”），由两社团组成：一与旨在敬奉玛尔斯的帕拉丁乌姆祭仪有关，另一则与旨在敬奉奎里努斯的奎里纳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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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祭仪相联属。两者成员各为12人。其所行仪式，较之隆重庄严、务须恪守的纯属官方之仪礼则迥然而异；届时，载歌载舞，别有一番情趣。通观诸如此类仪式，萨满举措的余痕清晰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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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神拉尔（古罗马雕像）

所谓“阿尔瓦利斯兄弟会”，亦由帕拉丁乌姆以及奎里纳利斯的祭司各12人组成，主持种种以敬奉玛尔斯、Dea dia（德阿·迪亚）等农事神为旨趣的仪礼。所谓“卢佩尔库斯”，为事奉牲畜佑护神法乌努斯的祭司。每逢“卢佩尔卡利亚”节到来之际，他们则几近裸体，仅以兽皮遮于股间，并扮作狼形；他们以皮带抽打不孕妇女，据信可使其生儿育女。“卢佩尔库斯”所行仪式，无疑保留有远古那种肆狂的农事仪礼之遗痕。

综观古罗马祭司的种种礼制，另有一些极为古老的遗迹依然留存。譬如，内米湖畔阿里奇亚古城（现译“阿里恰”）郊外有一圣林，被视为敬奉女神狄安娜的圣地，由一祭司守护。该祭司有一特殊的称谓Rex Nemorensis（意即“林中之王”）。这位“林中之王”，可谓命途多舛。有人如觊觎其权位，则可因袭旧制，将他置于死地。此人只需去至圣林，从树上撷取一“金枝”，便可向“林中之王”发难——以剑将他刺杀。有鉴于此，这位兼任祭司之王便手执宝剑，日夜梭巡，守护圣林，从不稍怠。可想而知，执意谋取这一十分荣耀、却危如累卵的职位者，必定屈指可数。心怀此等奢望者，通常为逃亡奴隶，他们则是无所牵挂。

迨至帝国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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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异俗依然留存（并延续至公元2世纪），并成为詹姆斯·弗雷泽有关“金枝”的一系列饶有意味的探考之基点。凭借大量比较表述（堪称卷帙浩繁，竟有12卷之多），弗雷泽希图对阿里奇亚地区事奉狄安娜之祭司的更迭递嬗这一怪诞习俗之由来，对其状貌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信仰加以阐释。据弗雷泽推断，此俗无非是一系列有关植物精灵拟人化的极古老信仰之复合。所谓“林中之王”，即是圣树之精灵的拟人化身，似为其活的替身。圣树之精灵以及祭司之灵魂，均与槲寄生有着神秘关联。槲寄生附着于槲树，亦被奉若神圣。采撷槲寄生之茎——“金枝”，无异于攫取其守护者（祭司）之灵魂。据信，“金枝”既获，诛杀祭司便轻而易举。至于弑王之风，则与古老的人祭紧密相关。而诸如此类祭仪，又与祈求丰饶的农事仪礼不无关联。

古罗马所谓最重要的祭司集团，完全处于贵族的掌握之中，而贵族又是国家之拥有全权的公民。回溯远古时期，祭司无非是这一阶层借以制驭庶民的工具。平民自然可获取祭司之位，特别是可望充任诸如“彭提菲克斯”之类的祭司。据《奥古尔尼乌斯兄弟法》（颁布于公元前3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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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民最终取得充任“彭提菲克斯”的权利。此举堪称平民争取与贵族平权的一个重大步骤。此法颁布后，贵族只能把持部分祭司职位，即“弗拉明”中被视为尊长者、“卢佩尔库斯”、“萨利”、“圣事主持”以及“维斯塔莉斯”等；往昔那种炙手可热的政治影响已不复存。

嗣后，争取国家民主化的斗争，则导致《多米提乌斯法》的颁布（公元前104年）。据该法规定，所谓“彭提菲克斯”和“奥古尔”，可通过公民大会推选。迨至苏拉反动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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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法被废（公元前81年）；西塞罗秉政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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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度生效（公元前6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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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罗马人之献祭（浮雕）

祭司及其集团，绝非与世隔绝。同其他职位毫无二致，祭司均由世俗人士充任，只不过是通常为终身罔替罢了。祭司职称可同时用于社会活动，并往往成为荣誉称号。提比里乌斯·格拉古在青年时代即被选入“奥古尔”祭司团；后来，西塞罗亦为其成员。尤利乌斯·凯撒13岁即被视为事奉尤皮特之“弗拉明”，37岁又被推戴为最高“彭提菲克斯”。此位后由李比达继之；李比达殁后，则由屋大维·奥古斯都任之。奥古斯都的历代继任者，即后继诸王，皆一如既往，不仅居世俗至尊之位，而且兼任最高“彭提菲克斯”。

宗教与阶级制度

古罗马人的宗教，其状况颇似其他古代诸民族的宗教，乃是罗马公社同外界之对立的反映（古罗马诸神被奉为国家守护神，敬奉者笃信其佑助抵御外侮）。而这种对立，同样见诸公社内部。始而，平民未参与官方祭仪，对“奥斯皮齐亚”仪礼无权问津。以此（即“auspicia non habetis”）为由，贵族将平民拒之于公众职务之外。嗣后，平民虽取得所谓平权，不平等现象并未瓦解冰消，反而有增无减。伴随奴隶制的隆盛，宗教成为奴隶主与奴隶之间的种种对立形态之一。

奴隶均来自异域，仅此便足以使他们被排斥于祭仪之外。奴隶毫无人权可言，其精力和时间皆属主人所有，主人自然不会甘愿听任奴隶将时光耗费于祭仪。卡托本人即是一个巧于心计、严苛寡情者，其所作所为堪称奴隶主之圭臬。此人甚至禁止农牧场的奴隶（“维利库斯”）行献祭之礼（只有逢“康皮塔利亚”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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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始肯恩允），并严禁所属奴隶求请“预言者、‘奥古尔’、占卜者和星相家”示以休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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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惟有当古老的“萨图尔纳利亚”农节到来之时，社会差异则似乎被人们置之脑后。届时，奴隶不仅可尽情欢乐，而且更有甚者，依据古老习俗，在节期内竟可享有与主人同桌共饮共食之权，而主人则甚至须亲自服侍。这一习俗颇为古老。每逢“萨图尔纳利亚”节来临，公社—氏族体制似乎去而复返。由此可见，古罗马社会的阶级矛盾同样反映于宗教。女学者Е. М. 施塔耶尔曼，对此不乏精辟之见（参阅《罗马帝国被压迫阶级的道德与宗教》，莫斯科1961年版）。她令人信服地论证：罗马的奴隶、获释奴隶和自由贫民，不仅有其既定的阶级道德（与奴隶主名门望族的道德迥然而异），其宗教信仰亦与古罗马的官方宗教大相径庭。例如，所谓“平民”农事三联神（塞丽斯—利伯尔—利伯拉），很久以来即与所谓“贵族”三联神（尤皮特—玛尔斯—奎里努斯）分庭抗礼。嗣后，平民既与贵族平权，平民神亦跻于国家神之列。
〔558〕

 民众崇奉所爱戴之神，特别是慈惠女神（Bona dea——“博娜·德阿”）、普里阿普斯，敬奉西尔瓦努斯之风尤盛。此外，尚有一些所谓庶民神亦为人们所敬奉。凡此诸神，在官方的国家崇拜中几无任何地位可言。“小民”之尊奉此等神祇，意在祈求福佑，以期免遭豪强欺凌，或求得那微不足道的耕地以及些许家什不落入他人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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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神狄奥尼索斯及其崇拜仪式（古罗马浮雕）

历史演变；承袭

伴随国家的扩张——始而为原意大利的一个又一个地区，继之则是外域，相继归入其版图，众多新神亦纷纷纳入古罗马神殿。这便是古罗马宗教历史沿革的主要特征。就此而论，希腊人的影响尤为彰明较著。早在远古时期，这种影响即经由意大利西部濒海地区诸希腊领地——库迈和那不勒斯纷至沓来。其间，古希腊之神阿波罗以及赫拉克勒斯（后者与古罗马之赫尔库勒斯相混同，其原因仅在于两者之名相近似）
〔559〕

 等，亦为罗马人所敬奉。

早在王政时期（约公元前8～前6世纪），罗马人便仿效希腊人和伊特鲁里亚人之仪俗，为神祇建庙造像。有这样一个传说，即属这一时期。据说，《西彼尔预言书》（《西彼尔神谕集》）
〔560〕

 即由库迈传来。似乎正因为如此，古希腊的种种仪礼始为古罗马所承袭。塔伦图姆战争
〔561〕

 （公元前3世纪初）以及一些古希腊领地相继归并于南意大利后，古希腊宗教对罗马的影响益盛。伴随古罗马之征服希腊本土（公元前2世纪中期），这一影响变本加厉。面对古希腊人显著的文化优势，古罗马人承袭了丰富多彩的希腊神话，并将其特质移于他们那平淡无奇、苍白呆滞的诸神形象。罗马诸神与希腊诸神愈益趋近，乃至相互混同，诸如：尤皮特之与宙斯、尤诺之与赫拉、米涅尔瓦之与雅典娜、狄安娜之与阿尔忒弥斯、玛尔斯之与阿瑞斯、维纳斯之与阿芙罗狄忒，如此等等。于是，一个浑然一体的古希腊—罗马神殿渐趋形成，信者不再对其民族归属加以区分。
〔562〕



至于对古代东方种种崇拜之承袭，其景况则大相径庭。诸如此类崇拜，就其状貌和内蕴而言，与古罗马宗教大相径庭。它们萌生于另一社会—政治土壤，充斥其中的是神秘主义和彼岸赏罚等观念，并因而受到古罗马当局和贵族的冷遇。诸如此类崇拜，其境遇较之处于古希腊宗教中已迥然而异，并未水乳交融地见纳于古罗马的官方崇拜。诚然，早在公元前204年，有一圣石，即弗里吉亚至尊母神（基伯勒）之石，自佩西努斯
〔563〕

 郑重移至罗马，对该女神的崇拜从而得以确立。这是绝无仅有的事例。古罗马迂腐成性的贵族，执著于对其古老神祇的崇拜，而对种种来自蛮族的宗教增益则傲然视之，或疑虑重重。民众、城市贫民、奴隶却截然不同；他们皆愿敬奉古埃及的伊西丝、阿努比斯、塞拉皮斯以及古代叙利亚和小亚细亚之神。凡此诸神均被视为“拯救者”。而作为古罗马官方崇拜的对象之神，人们则认定他们并无任何佑助和惠赐可言。所谓古代东方诸神的祭仪，往往流于肆狂。古罗马当局百般责难，甚至予以取缔。公元前186年，古罗马元老院曾颁布法令，严禁举行所谓酒神节（即“巴克卡纳利亚”节
〔564〕

 ）。每逢该节期到来，这一古代色雷斯和弗里吉亚之酒神的崇奉者们，竟至肆狂恣睢，并伴之以种种秽行。元老院将约7千名参与宗教肆狂之举者提交法庭审讯，半数以上因而丧生。尽管处以如此严刑，古代东方的崇拜仍络绎不绝潜入罗马。上述情况，可视为一种间接的佐证，可据以说明罗马公社已成为地中海地区多民族大帝国的中心。嗣后，古罗马趋于解体（约当公元3～4世纪），这一现象变本加厉。对密特拉、伊西丝、阿提斯、基督的崇拜，已风靡帝国全境。

帝王崇拜

伴随共和制
〔565〕

 之转变为蒲林斯制
〔566〕

 ，继而又转变为多米那特制
〔567〕

 ，古罗马宗教演化的另一倾向见之于世。奴隶占有制共和国的危机，导致了君主政体的出现（始而以共和制名号为掩饰）。这一政体则须诉诸宗教而臻于神圣化。苏拉当政时期，王权崇拜已见端倪（尚有所收敛），苏拉即被视为神之骄子。而施之于帝王之名副其实的神化（始而为对弃世之王，继而延及在位者），始于尤利乌斯·凯撒——破天荒第一次为他举行了所谓“封神”仪式（这本来是见诸官方崇拜的、将晏驾之王奉若神明的荣耀）。屋大维欣然接受“奥古斯都”称号（意即“神圣者”），殁后谥为神，并建庙以祀。卡利古拉尚健在于世，即自封为神，并降诏以自身之头像替代希腊神像之首。崇奉“帝王神”之官方崇拜，延及帝国全境。凡此种种，显然具有十分鲜明的政治意图。

与此同时，始初诸凯撒力图赋予其王权以某种可见纳于共和制传统的形态；于是，改弦易辙，推行有异于往昔的宗教政策，即重振趋于衰微的古罗马信仰和仪礼。其中最热衷于此者，莫过于奥古斯都。他致力于修复旧有神庙，并大兴土木，广为营建。他在位期间，仅罗马一地即增建神庙82座之多。奥古斯都并重振溯源古远的对群神拉尔之崇拜；罗马的265个区，此风处处可见。他使“阿尔瓦利斯”社团的活动衰而复振，并规定种种章则。他重振传统的宗教节期和庆典，并使之愈益隆盛。不仅如此，他并荣膺最高“彭提菲克斯”称号。在扶持古老的罗马崇拜之同时，历代凯撒对来自异域的东方仪礼并不予以取缔，而力图以罗马本土的宗教与之抗衡，以期有所抑制。然而，其举措与历史的自然趋势相悖，势必徒劳无功。古罗马人所信之诸古老神，乃是闭关锁国的城邦之固有生活体制的反映，已无法适应这一庞大的世界帝国之新情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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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奥古斯都在女神罗玛身旁安然而坐；（下）鏖战以及俘获的蛮族成员

自由思想

如果说在广大民众中，对古老的民族神的崇拜渐为来自东方的崇拜所取代，那么，在知识阶层，伴随社会的文化发展，诸如此类崇拜则在自由思想咄咄逼人的形势下日趋衰微。自由思想在古罗马之传播，与古希腊文明之濡染相伴而行。诗人昆图斯·恩尼乌斯（公元前240～前169年）
〔568〕

 ，是希腊文化最积极的传布者之一，曾将许多希腊著作家的著述译为拉丁文。就对待宗教而论，恩尼乌斯则是彻底的怀疑论者，从不信神。与他同一时期的普劳图斯（公元前250～前184年），借窃贼和无赖之口，在其喜剧中对种种祈祷仪礼作了淋漓尽致的嘲讽。公元前2至前1世纪的另一些学者，力图使宗教与理性主义的世界观相得益彰，对神话和神祇意象则赋予某种寓意。
〔569〕

 知识阶层的某些人士已不再相信占卜和预兆，却又认定为民众所不可或缺。例如，西塞罗即娴于使其自由思想同忠于“奥古尔”职守之举并行不悖，公然宣称：“无论对‘奥斯皮齐亚’持何见解，均应予以保留，一则不使民间信仰有所损，再则使之仍然有利于国。”
〔570〕



综观提图斯·卢克莱修·卡鲁斯（公元前99～前55年）的著述，古罗马的自由思想已臻于登峰造极的地步。卢克莱修是一位天才的诗人和唯物主义哲学家。在其著名的诗作《物性论》中，他致力于以彻底唯物主义的观点认识世界，否认神之存在，揭示宗教的危害，甚至对宗教的根源以及宗教得以经久不衰的原因有所阐述。
〔571〕

 普林尼·塞孔德（即老普林尼，公元23～79年），其唯物主义态度则较为逊色；他对传统诸神持之以否弃，却将太阳奉为神明，笃信太阳是为宇宙的中心。

迨至公元4世纪，基督教已臻于鼎盛，古罗马宗教遂告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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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与丰饶女神泰卢斯以及有关之神幻形象（古罗马大理石浮雕，公元前13～前9世纪）

注　释


〔1〕
 “水上园田”（Чинампа；Chinampas），习见于阿兹特克人地区的湖面上，其建造方法为：先用树枝和芦苇编成不大的排筏，取淤泥并掺以他土敷于筏上，可种植蔬菜和花卉；通常为若干排筏相联结，以木桩予以固定。另有一种填湖所造的小块土地，亦称“水上园田”。——译者注


〔2〕
 阿兹特克人（Ацтеки；Aztec），中美洲地区印第安人，又称“墨西加人”（Mexica）、“特诺奇人”（Tenoch），分布于今墨西哥境内，现有人口约174.4万（《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2008年鉴》），属犹托－阿兹特克语系。其神幻的发祥地为阿斯特兰（意即“鹭栖息之地”），故称“阿兹特克人”。阿兹特克人曾有过发达的古老文化；1325年，建特诺奇提特兰城（今墨西哥城址）；15世纪初兼并邻近部落，建立奴隶制国家；有古老的象形文字，谙于建筑、数学、天文、历法。其文化颇受托尔特克人和玛雅人的影响。——译者注


〔3〕
 据考，约公元12世纪，纳瓦人诸游牧部落来到墨西哥（Mexico）盆地，强行据有这一地域，并同化其居民（公元1千年代的纳瓦国家之特奥提瓦坎文化的继承者），并承袭其文化。墨西哥盆地定居者将这些游牧部落称为“野蛮人”，特拉斯卡拉人即属之。约公元1325年，阿兹特克人建特诺奇提特兰（今墨西哥城）；1427年，据有墨西哥的中部、西部和南部地区；15世纪中叶，阿兹特克人的国家最终建成。“墨西加人”（意即“居于墨西哥盆地者”），为阿兹特克人之另称。——译者注


〔4〕
 又说，宇宙为特斯卡特利波卡和克查尔科阿特尔所造，业已经历了4个时期（或阶段）。第1时期（“4美洲豹”时期），特斯卡特利波卡被奉为太阳神式的至高神，最后以美洲豹毁灭当时居于大地的巨人部落而告终。第2时期（“4风”时期），克查尔科阿特尔成为太阳神，以飓风侵袭和人变为猿猴而告终。第3时期，太阳神是称为“特拉洛克”之神；这一时期（“4火雨”时期），则以弥天大火灭世而告终。第4时期（“4水”时期），水神查尔契乌特利库埃成为太阳神；这一时期的结局是洪水灭世，世人均化为鱼类。当今时期，即第5时期（“4地震”时期），托纳提乌被奉为太阳神，其结局是骇人听闻的灾变。——译者注


〔5〕
 玛雅人（Майя；Mayas），中美洲印第安人的一支，分布于今墨西哥南部、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和伯利兹等地区，包括玛雅人本身、基切人等，人口共约400～700万（20世纪90年代）；其语言属佩努蒂语系。古代玛雅人创立了辉煌的玛雅文明。据考，玛雅文明的形成约始于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400年左右建立早期奴隶制国家，公元3～9世纪臻于繁盛，15世纪陷于衰落。古代玛雅人曾建立众多城市和聚落，主要遗址分布在热带雨林区，已有祭祀中心和宏大的建筑群（金字塔式的台庙极其雄伟），已有象形文字，天文、历法、数学、建筑以及艺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译者注


〔6〕
 据学者探考，见诸古代玛雅文献典籍的尚有下列诸神：A神：死亡之神，与阿赫·普奇相等同；B神：雷、雨之神，与查克、库库尔坎相等同；C神：北极星神，与萨曼·埃克（金星神）相等同；D神：月和夜空之神，与库库尔坎或伊查姆纳相等同；E神：谷物之神，与尤姆·萨斯相等同，其形象以谷物之叶为头饰；F神：征战和死亡之神，与希佩相等同；G神：太阳神，并与死亡的象征相关联；H神：无名神，其额头呈蛇皮状，似为作为蛇神之库库尔坎；I神：水神，其头上有一蛇；K神：风神，似即伊查姆纳；L神：老迈之黑神，其面貌苍老，面部一半呈黑色；M神：商旅之神，并与埃斯·丘阿赫相等同；N神：岁末之神，其面貌似一老者或一老妪，其头饰象征360日；O神：老迈之女神，其形象为下颚只有一齿之老妪；P神：蛙神，生有蹼，背呈蓝色（象征水）。——译者注


〔7〕
 公元1441年，科科姆王朝期间，爆发了声势浩大的起义，玛雅潘城毁于兵燹，尤卡坦分裂为若干独立城邦；伊查玛尔为其三大城邦之一。——译者注


〔8〕
 玛雅潘（Майяпан；Mayapan），尤卡坦半岛中部玛雅人城邦，约建于公元10世纪；12至15世纪，在半岛诸城邦中居盟主地位；15世纪中叶，为玛尼城邦及其盟军所灭。玛雅潘古城遗址位于距今墨西哥境内梅里达约55公里处；尚有金字塔和神庙等留存于世。——译者注


〔9〕
 古代典籍《波波尔－乌》对创世有较详尽叙述。第1次创世——世人为以泥造成，并不完善和稳定。种族皆有语言，却并无智能，无法抗拒水的作用。诸神不满其劳作，遂毁之。第2次创世——男人为以树（“齐特”）之木造成，女人为以芦苇造成。种族皆有语言，亦可生育繁衍，却无灵魂，并将诸神遗忘。骤降树脂般黑雨，动物和被豢养者骚动。洪水来临，幸存者化为猿猴。第3次创世——世人为以谷造成。人类皆有智能，时刻不忘神圣者。——译者注


〔10〕
 玛雅人笃信：东、西、南、北四方域各有“宇宙树”一棵，分别属红、黑、黄、白4色；4棵树上各有一雨神，称为“查克”，当查克倾倒其罐中之水，天便降雨。——译者注


〔11〕
 纳古阿尔崇拜（Nagualism，来自西班牙文nagual；阿兹特克语“nauatl”，意为“佑护精灵”），美洲印第安人所谓保护精灵崇拜的形态，大多见诸中美洲地区印第安人部族。据信，诸如此类精灵附于鹿、虎、鸟等，可成为某一个人的佑护者。人们从睡梦状态苏醒后所见的第一个禽兽，便是其保护精灵所附者。又说，新生婴儿前面撒布草灰，第一个触及此灰的禽兽，便是其保护精灵所附者。人们笃信：个人与其保护精灵所附之禽兽两者的生死息息相关，前者既亡后者亦亡，后者死前者亦不复存。——译者注


〔12〕
 契布恰－穆伊斯卡人（Чибча-муиска；Chibcha-Muisca），16世纪前，分布于南美洲今哥斯达黎加和尼加拉瓜毗邻地区至厄瓜多尔北部一带；以波哥大湖和波哥大附近地区的契布恰人发展水平最高，已进入阶级社会，并有独特的文化。他们并自称“穆伊斯卡”（意即“人”）。为了同操契布恰语的其他部落相区别，则将这些古代高度文明的创造者称为“契布恰－穆伊斯卡人”，或称“穆伊斯卡人”。——译者注


〔13〕
 印加人（Инка；Inca），原为分布于秘鲁之库斯科谷地的印第安人部落；始于公元11世纪，陆续兼并邻近地区；迨至15世纪中叶，形成强大的奴隶制国家，即印加帝国。其君主称“印加”，其民称“印加人”。——译者注


〔14〕
 “契”通“栔”，意即“刻”。“契文”即“铭文”。——译者注


〔15〕
 郭沫若在《先秦天道观之进展》一文中指出：“卜辞称至上神为帝，为上帝，但决不曾称之为天。”——译者注


〔16〕
 参阅Ю. 布纳科夫《河南（中国）出土的甲骨》，列宁格勒—莫斯科1935年版；杨荣国《中国古代思想史》，莫斯科1957年俄文版第22、24～35页（北京1954年中文版第2页。——译者注）。


〔17〕
 参阅杨荣国《中国古代思想史》，莫斯科1957年俄文版第22～23页（中文版第3页）；《诗经》，莫斯科1957年俄文版第461页。


〔18〕
 《诗经·商颂·玄鸟》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据《离骚》所述，“玄鸟”系指“凤凰”；据《吕氏春秋》所述，“玄鸟”指“燕”。古代东方部落多以鸟为图腾，称为“鸟夷”。商族既是“两皞”的直接后裔，所用徽帜应当是“凤”，而不是“燕”。据古史记载，太皞为东方的鸟神，为“风姓祖”（“风”即“凤”；甲骨文假“凤”为“风”）。又据《左传》称：“凤鸟适至，故以鸟纪，为鸟师而鸟名”。可见，自“两皞”至商族，始终沿用鸟图腾，即“凤”。——译者注


〔19〕
 据殷墟卜辞，殷人将与之相毗邻的民族称为“马方”、“羊方”、“虎方”、“林方”等。诸如此类族名，可能来自所崇拜的图腾物种（马、羊、虎、林等动物和植物）之名称。——译者注


〔20〕
 参阅杨荣国《中国古代思想史》，俄文版第22、24页（中文版第2页）。


〔21〕
 参阅杨荣国《中国古代思想史》，莫斯科1957年俄文版第15、17页。


〔22〕
 老子：《道德经（关于道德的论述）》，莫斯科1913年俄文版第6页［引自《老子道德经·养生》，中文版第2章；《百子全书》第8册，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倾”，意即“依”、“倚”；“相倾”，意即“相依”。——译者注）］。


〔23〕
 同上，俄文版第15页［《老子道德经·益谦》，中文版第22章（《庄子·天下》：“人皆求福，己独曲全。”郭象注：“委顺至理则常全，故无所求福，福已足。”“枉”，意即“弯曲”。——译者注）］。


〔24〕
 同上，俄文版第23页［《老子道德经·微明》，中文版第36章（“歙”，意即“收敛”、“减缩”、“压缩”。——译者注）］。


〔25〕
 同上，俄文版第9页［《老子道德经·为政》，中文版第37章：“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无名之朴，亦将无（不）欲。无（不）欲以静，天下自定。”——译者注］。


〔26〕
 同上，俄文版第30页［《老子道德经·能为》，中文版第10章（“知”，亦即“智”。“无为”为道家的哲学思想：“道”乃是“无为”而“自然”。——译者注）］。


〔27〕
 老子《道德经（关于道德的论述）》，莫斯科1913年俄文版第6页（《老子道德经·安民》，中文版第3章）。


〔28〕
 同上，俄文版第9页［《老子道德经·异俗》，中文版第20章（意即“废绝学业”。据老子看来，人之“知”可自然具足，学问反足以增其忧。——译者注）］。


〔29〕
 同上，俄文版第19页［《老子道德经·无为》，中文版第29章（“甚”、“泰”，为“过分”之意；“奢”，为“过度”之意。——译者注）］。


〔30〕
 同上，俄文版第34页［《老子道德经·异俗》，中文版第20章（“顽”，意即“愚顽”；“鄙”，意即“鄙陋”。——译者注）］。


〔31〕
 同上，俄文版第41页（《老子道德经·淳风》，中文版第57章）。


〔32〕
 同上，俄文版第17页［《老子道德经·象元》，中文版第25章（引文中“王”亦作“人”。——译者注）］。


〔33〕
 同上，俄文版第35页［《老子道德经·贪损》，中文版第75章（“上”，似指“王者”、“身居高位者”。——译者注）］。


〔34〕
 同上，俄文版第43页［《老子道德经·守道》，中文版第59章（“啬”，即“收藏”之意，可引申为“收藏其神形而不用，以归于无为”。“早服”的理解，可参照韩非子《解老篇》：“夫能啬也，是从于道而服于理也。”——译者注）］。


〔35〕
 周代祭祖典制，主要表现于庙制。《礼记·王制》载：“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大祖之庙而七。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大祖之庙而五。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大祖之庙而三。士一庙。庶人祭于寝。”（《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335页）——译者注


〔36〕
 据《朱子家礼·丧礼》载：“魂帛以白绢为之”；“考古束绢之制，用绢一匹，卷两端，相向而束之、结之，制无可考”。“近世行礼之家，有折帛为长条而交互穿结、如世俗所谓同心结者，上出其首，旁出两耳，下垂，其余为两足，有肖人形，以此依神”。——译者注


〔37〕
 “主”，祀奉亡者之牌位，又称为“神主”。《朱子家礼·通礼》载：“高尺有二寸，象十二月；身博三十分，象月之日；厚十二分，象日之辰；剡上五分为圆，首寸之下勒前为颔而判之，一居前，二居后，陷中以书爵姓名行……合之植于趺（即‘座’）……粉涂其前以书属称（‘属’谓‘高曾祖考’，‘称’谓‘官’或‘号’），旁题主祀之名。”祝文中之“窀穸”，意即“坟墓”。——译者注


〔38〕
 参阅С. 格奥尔吉耶夫斯基《中国伦理规范》，圣彼得堡1888年版第77页（见《朱子家礼·丧葬》）。——译者注


〔39〕
 椟，即“木匣”、“木柜”，亦即置“主”之器物。据《朱子家礼·通礼》载，共四龛，每龛内置一桌，其上置椟，龛外各垂小簾。椟平顶四直，下有基座，前作两窗开启。——译者注


〔40〕
 据《朱子家礼》载，龛中置椟，椟中藏主，龛外垂簾，以一长桌共盛之，列龛以西为上，每龛前各设一桌，或共设一长桌。——译者注


〔41〕
 参阅С. 格奥尔吉耶夫斯基《中国伦理规范》，圣彼得堡1888俄文版第126页（见《朱子家礼·昏礼》）；俄文版第91页（见《朱子家礼·丧虞》）。


〔42〕
 参阅С. 格奥尔吉耶夫斯基《中国伦理规范》，圣彼得堡1888俄文版第126页（见《朱子家礼·昏礼》）；俄文版第91页（见《朱子家礼·丧虞》）。


〔43〕
 同上，俄文版第356页（见《孝经·纪孝行章第十》，《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555页）。


〔44〕
 参阅С. 格奥尔吉耶夫斯基《中国伦理规范》，圣彼得堡1988年俄文版第158页（见《六韬·吴于·图国第一》）。


〔45〕
 同上，俄文版第307页（《论语·雍也第六》；《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479页）。


〔46〕
 同上，俄文版第307页（《孔子家语（卷二）·致思第八》；《百子全书》第一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47〕
 同上，俄文版第338页（《礼记·经解》；《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610页）。


〔48〕
 同上，俄文版第342页（《礼记·仲尼燕居第二十八》、《礼记·哀公问第二十七》；《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613、1611页）。


〔49〕
 元代以后，道教演变为两大教派，亦即：正一道，一般有家室，俗称“火居道士”或“俗家道士”；全真道，须出家，不食荤腥，其清规戒律与佛教大体相同。——译者注


〔50〕
 东汉顺帝年间（公元126～144年），张陵倡导五斗米教，奉老子为教祖，以《老子五千文》为主要经典，道教从而逐渐形成。张陵（即张道陵）教人悔过奉道，建二十四治，立祭酒以领道民，后被尊为天师。一说，张道陵曾自称“天师”；一说，张道陵的后裔和徒众尊张道陵为天师。天师道第四代天师张盛（张鲁之子）移居龙虎山（今江西省贵溪县境内），尊张道陵为掌教和正一天师。——译者注


〔51〕
 道教符箓诸派统称“正一道”。正一道主要奉持《正一经》，崇拜鬼神，画符念咒，驱鬼降妖，祈福禳灾等。天师祀神之所称为“上清宫”。据说，古代称“有道术者”为“天师”；东汉时期，称传道者为“天师”。天师道（即五斗米道）首创者张道陵被尊称为“天师”，其后继者嗣“天师”称号。元成宗大德八年（公元1304年），第三十八代天师张与材为“正一教主”，总领三山（龙虎山、閤皂山、三茅山）符箓。——译者注


〔52〕
 所谓“巫祝术数”，亦即“方术”，包括天文、历法、占验、星相、医术（包括巫医）、神仙术、占卜（卜筮）、遁甲、堪舆等，皆为中国古代方士所行之术。其炼丹采药、服食养生、祭祀鬼神、祈禳禁咒等，为道教所承袭。所谓“术数”（“数术”），古代指以种种方术观测自然现象、推断人的气数和命运。——译者注


〔53〕
 J. 维特：《东亚的宗教仪礼》，莱比锡1922年版第69～73页。


〔54〕
 “哈里发”（阿拉伯文Khalifa，意即“继承者”、“代理人”），通常指伊斯兰教执掌政教大权的领袖。公元632年，穆罕默德逝世后，宗教公社推选艾卜·伯克尔掌权，称为“哈里发”。逊尼派尊艾卜·伯克尔及其后继者欧麦尔、奥斯曼、阿里为正统哈里发。——译者注


〔55〕
 我国史学家一般认为：伊斯兰教于7世纪中叶（即唐初）始传入中国；宋（960～1279年）、元（1206～1368年），续有发展；明（1368～1644年）末、清（1616～1911年）初，涌现一批伊斯兰教学者，经堂教育随之兴起，并相继有所发展。——译者注


〔56〕
 参阅П. С. 波波夫《中国神统》——《人类学和民族志学博物馆丛刊》第1卷第6分册，圣彼得堡1907年版。


〔57〕
 参阅Л. С. 瓦西里耶夫《中国的崇拜、宗教与习俗》，莫斯科1970年版第51～57页。


〔58〕
 龙神即龙王，是传说中司兴云降雨之神，又是司掌江河湖海以及种种井泉潭渊和其他水域之神。——译者注


〔59〕
 参阅Н. 科罗斯托韦茨《中国人及其文明》，圣彼得堡1896年版第463～465页；С. 格奥尔吉耶夫斯基《中国伦理规范》，圣彼得堡1888年俄文版第102页。


〔60〕
 参阅Л. С. 瓦西里耶夫《中国的崇拜、宗教与习俗》，莫斯科1970年版第58～61页。


〔61〕
 参阅П. С. 波波夫《中国神统》——《人类学和民族志学博物馆丛刊》第1卷第6分册，圣彼得堡1907年版。


〔62〕
 参阅Н. 科罗斯托韦茨《中国人及其文明》，第302页。


〔63〕
 扶乩（扶箕）为占卜术之一种：“扶”即“扶架”，“乩”即“卜以问疑”。行此术者须将一木制“丁”字架置于沙盘上；行术时，施术者扶两端，以木架下垂部分在沙上画成“文字”，妄言为神之“启示”；或与人唱和，或示人吉凶等等。旧中国迷信者，常于阴历正月十五夜迎紫姑扶乩。世界各地亦有类似的迷信举动，英语为conscinomancy，意为“箕占”、“筛占”。——译者注


〔64〕
 参阅Л. С. 瓦西里耶夫《中国的崇拜、宗教与习俗》，莫斯科1970年版第45～46页。


〔65〕
 I. K. 莱昂和L. K. 陶：《中国乡村和城镇的生活》，伦敦1923年版第34页。


〔66〕
 《古事记》（《Кодзики》；《Kojiki》），为日本现存最古老的史书，又是神道教的重要经典之一，由太朝臣安万侣编撰，成书于公元712年。全书共分上、中、下三卷，分别收入从天地开辟到神武天皇诞生、从神武天皇到应神天皇以及从仁德天皇到推古天皇的神话和传说，是为后世神道教宣扬“神皇一体”、“祭政一致”的主要依据。——译者注


〔67〕
 《日本书纪》（《Нихонсёки》，《Нахонги》；《Nihon shoki》），为日本现存最早的官修国史，又是神道教的重要典籍之一；元正天皇命舍人亲王太安麻吕等以汉文按编年体编撰（公元720年），全书共30卷，收入“神代”（神世列代）以及从神武天皇到持统天皇的神话、史事。其“神代”卷（即第一、第二卷），是为神道教所依据的重要典籍。——译者注


〔68〕
 据《古事记》所述，天地形成之初，高天原［天界］诞生的神为：天之御中主神，高御产巢日神、神产巢日神。这3尊神都是独神，而且隐形不现。三者分别为“天界的中心主宰者”、“天界掌管万物生育之神”、“掌管冥界之神”。上述3神不同于继之而来的诸神（后者均为偶神），无性别之分，也没有任何状貌特征。继3神之后，又有4独神形象见之于世，并与这种或那种自然物相关联。据《古事记》载，当时国土如同水面上的油脂，像海蜇那样浮游，萌生一个像苇芽那样的东西化成神，名叫“宇麻志阿斯诃备比古迟”（意即“由芦苇芽生的好男子”）；继之出现的是天之常立神（意即“永远存在于高天原”）。两者均为“独神”，亦隐形不现。其次诞生的是国之常立神（掌管国土之神，似为土地形成的神格化）和丰云野神（大地之神格化）。两者同样是“独神”，而且隐形不现。再次诞生的为：宇比地迩神、其妹须比智迩神（“偶神”，前者是泥土的神格化，后者是沙土的神格化），角[image: alt]
 神、妹活[image: alt]
 神（“偶神”，据说为“木桩”的神格化），意富斗能地神、妹大斗乃辨神（“偶神”，据说为“居所”的神格化），淤母陀琉神、妹阿夜诃志古泥神（“偶神”，前者象征“颜面具备”，后者意为“思想意识的萌生”）。其次诞生的是伊邪那岐命与其妹伊邪那美命。以上从国之常立神到伊邪那美命，并称“神世七代”（最先诞生的两神为“独神”，各为一代；其余成双的10神，每两神合为一代）。宇宙起源职能，赋予第5代偶神，即伊邪那岐命和伊邪那美命。两神出现之前，“地尚未形成”，犹如漂浮着的物质，在海浪上晃动；于是，众天神晓谕两神把那漂浮着的国土固定。两神以矛搅动海水，终于完成这一业绩。伊邪那岐命和伊邪那美命站在天浮桥上，将天沼矛探入海中搅动海水。他们提起矛时，从矛头滴下的海水积聚成岛。这就是淤能基吕岛。继而，为数众多的神，生于两神的结合；又有为数众多的神，生于伊邪那岐命逃离黄泉国后的“禊祓”。


〔69〕
 伊邪那岐命与伊邪那美命为第5双“对神”。两神本为兄妹，兄妹相婚，始而以长矛搅动海水，矛头滴水成淤能基吕岛，后又生14岛屿（始而生淡道之穗之狭别岛等8岛，日本即被称为“大八岛国”；后又生吉备之儿岛等6岛），继而又生大事忍男神等35神。在《日本书纪》中，伊邪那岐命称作“伊奘诺尊”，伊邪那美命称作“伊奘册尊”或“伊奘冉尊”。——译者注


〔70〕
 “天浮桥”，意即“天地间的通道”。——译者注


〔71〕
 “天琼矛”，意即“玉的长矛”（“天”为美称）。《日本书纪》中称作“天之琼矛”；《古事记》中称作“天沼矛”。——译者注


〔72〕
 参阅K. 弗洛伦斯《神道教》——《东方宗教》，柏林—莱比锡1906年版第200页。


〔73〕
 日本神道教祭神的场所，称为“神社”；原为各村庄共同举行农事仪礼之所，最初只有“神篱”（周围植松、柏等常青树，供神灵依止之用，中间清净土地为祭神之所）、“磐境”（周围置以石，以岩石充神座）等，后始建屋宇、神殿。其中规格较高者称为“神宫”——译者注


〔74〕
 日本神道教祭奉其崇拜对象所依附的物体，称为“神体”，亦称“御灵代”；一般有镜、剑、玉、石、像、币串等，皆秘藏，不得公开观拜。——译者注


〔75〕
 圣德太子（574～622年，推古天皇于公元593年册封其为皇太子），任摄政，下诏传播佛教，贵族大臣竞相修建寺庙。推古天皇在位初期（公元594年），高丽僧慧慈、百济僧慧聪抵日说法。圣德太子奉慧慈为师，并制定宪法，规定“笃敬三宝”。迨至推古32年，有寺院32座、僧816人、尼569人。——译者注


〔76〕
 “大化革新”，为日本古代一次著名的政治、经济改革。公元645年，以中臣镰足和中大兄皇子为首的革新派推翻当权的豪族苏我氏，拥立孝德天皇（约596～654年）即位，改元大化；大化2年（公元646年），颁布革新诏令。这一改革打破了氏族贵族的世袭特权，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有助于以天皇为首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促进大化革新的主要人士（诸如高向玄理、僧旻等），均为入唐的留学僧，佛教在日本的传布从而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大化元年（公元645年），在百济大寺颁布兴隆佛教的诏书，首次任命十师。天皇并资助建立寺院。——译者注


〔77〕
 “奈良时代”，始于公元710年定都平城（今奈良），终于公元784年迁都长冈。奈良朝注意吸收中国文化，屡次派遣唐使、留学生赴中国，道昭、阿倍仲麻吕、吉备真备等为其中最著者。奈良时代文化繁荣，佛教臻于隆盛，佛家寺庙相继兴建。圣武天皇治世年间，奈良佛教盛极一时。回顾这一历史时期，日本佛教主要为从中国引进，制度逐渐趋于完备。佛教被奉为护国之要法。佛教寺院均建于都市，故又称“都市佛教”。奈良时期，文化繁荣，尤以佛教建筑和艺术为最盛。——译者注


〔78〕
 山王一实神道，又称“天台神道”或“日吉神道”，为日本天台宗的神道学说；平安时期（794～1192年），依据本地垂迹说和天台宗空、中、假三谛浑融教义而创立，认为释迦牟尼是一切神、一切存在的本体，亦为日本天台宗大本山比睿山保护神“山王”（即“日吉神”）的本体。又据称，日本天台宗祖最澄从山王受“《法华》一实”（“一实”，意即“真实不虚”）之旨，创神佛同体的教义，故称“山王一实神道”。日本天台宗并以“王”字喻“三谛即一”，进而论证神佛同体之义。两部神道，又称“两部调合神道”。所谓“两部”，系指佛教真言宗所说的金刚界、胎藏界；所谓“调合”（“习合”），则指佛教、神道教相融合，并成为一体。据其教说，世界万有的基本要素为金刚界和胎藏界，而大日如来是统一该“两部”的本体；一切神都是大日如来的化身。镰仓幕府（1192～1333年）到室町幕府（1338～1573年）时期，其教理渐系统化。——译者注


〔79〕
 丰臣秀吉（1536/37～1598年）为日本战国时代末期武将，于1590年灭北条氏，统一全国。德川家康（1542～1616年）为日本江户幕府的创建者，为丰臣氏“五大老”之首席；秀吉死，辅秀赖；1600年，关原战役中打败秀赖一派，掌握全国大权。两者均采取限制天主教传布的政策。——译者注


〔80〕
 所谓“幕府时代”，为日本封建军事独裁时期（其首领称“征夷大将军”，居所为“幕府”，故名）。当时，朝廷统治大权全归幕府，天皇形同虚设。此制始于1192年镰仓幕府建立；公元1867年，江户幕府的德川庆喜被迫还政于天皇（公元1868年，幕府制度宣告终结）。——译者注


〔81〕
 公元19世纪上半期，反对幕府统治、“尊王攘夷”的运动在日本兴起。1868年1月，倒幕派发动政变，宣布“王政复古”，迫使江户幕府的德川庆喜还政于天皇睦仁，倒幕军并击败幕府军。从此，天皇专制政府握有全国政权。——译者注


〔82〕
 参阅K. 弗洛伦斯《神道教》，柏林—莱比锡1906年版第218页。


〔83〕
 国家神社神道，即“神社神道”，又称“国家神道”，崇信皇祖神天照大御神，主张“神皇一体”、“祭政一致”，以各地神社为主要祭祀场所与活动中心。明治维新后，神社神道居于国教地位。教派神道，由德川幕府后期始兴起的、信仰神道的教团组成，共13派。其共同特点在于：各派有教祖、独立的教义和比较严密的宗教组织。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从中又分离出许多新的神道团体。——译者注


〔84〕
 据日本官方1970年统计，神道教有大小教派145个。——译者注


〔85〕
 实行教，明治（1868～1912年）初期由柴田花守在扶桑教基础上创立，仍尊扶桑教教祖长谷川角行为教祖，反对所谓“空理空论”、“虚文虚饰”，注重“实行”，要求信徒祭祀祈祷，按既定时日登富士山朝拜，祈佑“国家安宁、宝祚无穷”等。扶桑教，德川幕府（1603～1867年）初期创立，以长谷川角行为教祖，奉天御中主神等3造化神为主神，同时尊奉天照大御神等，称神道即国法。该教所说的“神道”，实则指“复古神道”。御岳教，明治初期由下山应助创立，奉国常立尊、大己贵命（即大国主神——国土经营神）、少彦名命（亦为国土经营神）为主神。该教视富士山、御岳为神山，并视登山修苦行为重要的举措。——译者注


〔86〕
 天理教，德川末期由中山美伎子（1798～1887年）创立；将神道教信奉的国常立尊等10神统称为“天理大神”或“天理王尊”，并尊为主祀神。天理教宣称：神为人类祖先，创造万物，世间一切皆为神所有，并宣扬所谓和平幸福的“地上天国”。——译者注


〔87〕
 参阅W. K. 邦斯主编《日本的宗教：佛教·神道教·基督教》，东京1955年版。


〔88〕
 “神棚”，为日本的祭神之场所，亦即“神龛”，通常设于家中清静的所在，供安置神灵的牌位之用。——译者注


〔89〕
 日本神道教信仰多神，号称有80万神、800万神或1500万神；尤重崇拜作为太阳神之皇祖神——天照大御神。据神道教之说，天照大御神为日本民族的祖神，天皇为天照大御神的后裔，且为其在人间的代表。——译者注


〔90〕
 稻荷，为原日本民间所信之仓稻魂神，即五谷之神，后演化为地域和家庭守护神。——译者注


〔91〕
 “神主”，又称“神官”、“祠官”等，日本神道教神职人员的通称，主持神社的祭祀、祈祷等。明治初年，府、县、乡之神社的神职人员称为“祠官”，村社的神职人员则称为“祠掌”。——译者注


〔92〕
 日本神道教自古认为：人有罪秽，可到河、海水中洗涤干净，谓之“禊”（水畔之除秽祈福的祭仪）；广义的“禊”，还包括“祓”（旨在祛灾求福之祭仪），即向神祈祷悔罪，以消除自身的罪秽。——译者注


〔93〕
 《日本的宗教：佛教·神道教·基督教》，东京1980年版第166～171页。


〔94〕
 古代朝鲜的祖先崇拜，与图腾崇拜相浑融。据“檀君神话”所述，檀君被尊为朝鲜人之始祖，其母为熊的化身。檀君又被奉为天帝的子孙。——译者注


〔95〕
 参阅《朝鲜概况》（财政部办公厅编），圣彼得堡1900年版第2编第28、31页。


〔96〕
 参阅《朝鲜概况》（财政部办公厅编），圣彼得堡1900年版第2编第2～6、14～16页；加米尔顿《朝鲜》，圣彼得堡1904年版第26～27页；B. 谢罗舍夫斯基《朝鲜》，圣彼得堡1909年第3版第46、60、75页。


〔97〕
 朝鲜封建统治者尊崇儒术。高句丽王朝设儒家最高学府太学，传授儒家经典；在城镇设扃堂，以儒家“五经”为教材。百济、新罗均建立儒家的教育制度；崇儒之风极盛，儒士辈出。——译者注


〔98〕
 甲午农民战争，又称“东学教起义”。1894年，为反抗封建压迫和日本侵略，朝鲜农民举行起义，由曾任东学教“接主”（即地方首领）的全琫准（1854～1895年）领导；全琫准后被拥戴为起义军“总大将”。起义于1894年1月起事，同年12月即遭镇压。——译者注


〔99〕
 东学教为朝鲜李氏王朝末期出现的宗教团体，以崇奉“东学”为宗旨。1861年，崔济愚为对抗西学（基督教），以本国原有天神观念和祈祷仪礼为基础，融合儒、释、道三教思想于一体，创立所谓“东学”，宣扬“广济苍生”、“人人平等”、“建立地上天国”等。——译者注


〔100〕
 摩亨佐·达罗（Мохенджо-Даро；Mohenjo Daro），位于今巴基斯坦信德省境内（现译“摩亨朱达罗”），哈拉巴（Хараппа；Harappa），位于今巴基斯坦旁遮普省境内（现译“哈拉帕”），同为印度河流域最大的城市遗址。前者的发掘始于1922年，后者的发掘始于1921年。学者们有时称之为“哈拉巴文化”，亦即“印度河流域文明”（约公元前2350～前1750年），属青铜器时代。——译者注


〔101〕
 达罗毗荼人（Дравиды；Dravidians），南亚操达罗毗荼语民族的统称，主要分布于印度南部、中部和斯里兰卡北部，另有少数居住在巴基斯坦俾路支省和信德省，居于印度境内的达罗毗荼语民族共约2.4亿（《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2008年鉴》）；泰米尔人、马拉亚兰人、泰卢固人、卡纳拉人等，均属之。雅利安人进入北印度时，达罗毗荼人一部分被征服和同化，一部分南迁，逐渐接受印度教。——译者注


〔102〕
 参阅Э. 麦凯《印度河流域的远古文化》，莫斯科1951年版第67页。


〔103〕
 雅利安人（Арийцы；Aryans），依据印度和波斯古代典籍的比较研究可考知，远古曾有一自称“雅利阿”的部落集群；后来，一支南下印度河上游地区，一支向西南进入波斯。欧洲语言学界即根据“雅利阿”一词，以所谓“雅利安语”作为现今印欧语系诸语言之统称。欧洲19世纪的著述，亦以“雅利安人”作为所谓印欧语系诸民族的统称。——译者注


〔104〕
 《吠陀》（梵文Veda，意即“神圣的知识”），印度最古老的典籍，形成于若干世纪的漫长岁月（公元前2千年代末至前1千年代初）。《吠陀》包括4部本集：《梨俱吠陀》——具有神话和宇宙起源内容的赞歌汇集；《婆摩吠陀》——祭祀歌汇集，取自《梨俱吠陀》，并辅之以种种仪礼章则；《夜柔吠陀》——“吠陀”仪典、献祭礼制之阐述；《阿闼婆吠陀》——咒法和法术典章汇集。《梨俱吠陀》为《吠陀》四本集中最著者，成书年代亦最为古远。又说，《梨俱吠陀》收辑1017（或1028）首颂歌，共10472诗节（颂）。《阿闼婆吠陀》共收诗歌730首（20卷），蕴涵神话意象和哲学观念，内容丰富，不失为研究和了解古代文明以及人类早期文化的重要珍贵典籍，其中有些诗歌被视为优秀的文学之作。关于《阿闼婆吠陀》的形成，《梨俱吠陀》中亦有所述。《娑摩吠陀》有3种传本，分两卷；收颂歌1875（另说为1549）节。除78（另说为70或90）节外，均为《梨俱吠陀》的摘录；包容众多古代印度神话意象。《夜柔吠陀》分为《黑夜柔吠陀》和《白夜柔吠陀》。“夜柔”（Yajur）意为“祭祀”，约成书于公元前1000年至前800年间。所谓“黑”（Krsna），系指与《梵书》的区别不甚分明；《黑夜柔吠陀》的经文只有《白夜柔吠陀》的前18章。所谓“白”，意指可与《梵书》明晰区分；《白夜柔吠陀》之经文，仅有一派的两个传本，成书晚于《黑夜柔吠陀》，分为40章，共1975节。《吠陀》不乏注疏和诠释之作：《梵书》（“吠陀”实践的神学论证）；《森林书》（“吠陀”哲学学说和论述的神秘主义阐释）；《奥义书》（宇宙本质的哲学阐释）。其众多意象和哲学观念，后纳入婆罗门教、印度教、耆那教、佛教。——译者注


〔105〕
 约当公元前14至前13世纪，自南亚次大陆西北方移来一支属印欧语系的雅利安人。他们的故乡似在中亚或高加索一带。那时，他们与伊朗人共同生活，有着共同的文化传统，被称为“印度－伊朗人”。后来，印度－伊朗人背井离乡，一支进入南亚次大陆，另一支进入伊朗；前者称为“印度·雅利安人”，后者称为“伊朗·雅利安人”。——译者注


〔106〕
 19世纪上半期，《吠陀》诸本集以及见诸其中的种种宗教形态，一概归之于人类宗教最古远的阶段（见诸神话学派的著述）。我们则不敢苟同。须知，《梨俱吠陀》所反映的宗教，显然业已经历了漫长的途程。其所处阶段，与非洲、美洲以及波利尼西亚地区诸民族中较为开化者大体相同。——作者注


〔107〕
 所谓罗阇（Раджа；Raja），为当时雅利安人的部落组织“阇那”（Jana）的首领。在军事民主制时期，罗阇只不过是部落首领；迨至国家形成后，始被赋予“国家统摄者”的含义。——译者注


〔108〕
 M. 米勒：《宗教的起源与发展讲演录》，伦敦1901年版第277、292～293页。


〔109〕
 H. 库诺：《宗教以及神祇信仰之由来》，莫斯科1922年版第158～167页。


〔110〕
 鸯吉罗娑（梵文Angirasas），古印度神话中7位半神人物形象之总称，被视为天宇之神与诸神之子，又被视为鸯吉罗之后裔；又据《百道梵书》所述，为生主所生。诗人们则自称为鸯吉罗婆之子。鸯吉罗婆以其美妙的歌声著称。他们拥有生命力，可使世界面貌焕然一新。据说，鸯吉罗婆专司《阿闼婆吠陀》中的祭仪，因而又称“阿闼婆鸯吉罗婆”。众鸯吉罗娑与阿闼婆和婆利古同被视为“父辈”。据说，他们与《梨俱吠陀》颂歌的7位作者相关联。据《梨俱吠陀》所述，众鸯吉罗婆曾参与寻找群牛——因陀罗将群牛从魔怪婆罗的洞窟中释放。又说，众鸯吉罗娑以歌唱找到群牛，并为它们破山开路。因陀罗与众鸯吉罗婆紧密相关，故称“鸯吉罗娑之首”。众鸯吉罗婆以苏摩献祭。另说，众鸯吉罗婆曾参与寻找魔王波尼所藏之牝牛，曾参与寻找太阳和朝霞、途径、光明、圣言、财富等。——译者注


〔111〕
 苏摩酒（Сома；Soma），采用一种蔓草制成，先采撷其茎，以石压榨，所得之浆和以牛乳、奶酪、麦粉等，即可酿成；据信，饮之可获取神勇。称为“苏摩”之神，被视为苏摩酒的神格化，后又演变为月神。——译者注


〔112〕
 所谓“毗湿婆提婆”（Vishvadevas），为《吠陀》神话中神灵的统称，其数为10（或9），诸如婆苏、萨底耶、达刹、伽摩等即属之；或泛指众神。——译者注


〔113〕
 “提婆”（Deva），意为“神”、“天界者”，来自“Div”，意为“闪耀者”。在“吠陀”时期（尤其是在《梨俱吠陀》中），一些提婆被视为阿修罗。在《阿闼婆吠陀》中，则不再称提婆为“阿修罗”。“阿修罗”成为恶神、恶魔的称谓，而天神或提婆有时被称为“修罗”；“阿修罗”则为“非神”之意。提婆中最著者为：阿底多（12）、楼陀罗（11）、婆苏（8）、双马童（2），共33神（另有333、3306、3339之说）。相传，他们分居三界，每界11位。居天界者为：帝奥斯、伐楼那、密多罗、阿底多、苏利耶、婆维陀利、普善、毗湿奴、遍照者（毗婆湿婆多）、乌莎斯、双马童；居空界者为：因陀罗、摩录多、伐由、伐多、陀哩陀－阿婆提耶、阿波姆·那波特、摩多利首、阿希－布陀尼耶、阿阇－埃伽婆德、楼陀罗、波伽尼耶、阿巴斯；居地界者为：波哩提毗、阿耆尼、苏摩、祈祷主、婆罗室伐底等。——译者注


〔114〕
 据一些《往世书》所述，所谓“毕陀哩”，亦属“提婆”之列，被视为“半神”和“神之后裔”。相传，毕陀哩为在第3重天永享福乐之亡者。据《梨俱吠陀》所述，所谓“毕陀哩”系指始初之祖先；其数后剧增。据《阿闼婆吠陀》所述，毕陀哩为永生不死者，被视为神之祖辈。又说，他们亦为世人所奠酒吁求，并与众神一同莅临。据说，人死后须经历一定的期限和过程始可成为毕陀哩。——译者注


〔115〕
 《东方丛书·印度与波斯文献典籍》第1卷：《梨俱吠陀·颂歌本集》，巴黎1872年版第519页。


〔116〕
 原人（梵文Purusa），古印度神话中破天荒第一人（音译“普鲁沙”），宇宙万有、宇宙精灵以及“我”即由此而生。《梨俱吠陀》中一歌，即旨在歌颂原人。据《梨俱吠陀》所述，原人在宇宙间堪称无所不在。他既是生育者，又是被生育者。原人生毗罗吉，而原人又为毗罗吉所生。原人躯体各部位为宇宙万有之源。在较晚期的《吠陀》典籍中，原人渐与众多神相混同。据《梨俱吠陀》所述，“原人具有千首、千目、千足。其体遍及地之四隅，其十指则超越地之极限。原人既是往昔，又是现今和未来之一切。万有为其四分之一，天宇之永生界为其四分之三。原人携此四分之三飞升；四分之一则留以再现于世间。始初之原人作为牺牲，遍布于四野。由于这一主要祭品，洒布的油脂得以凝聚，空中、森林以及乡间的动物相继萌生。由于这一主要祭品，赞歌、颂词得以产生，咒语得以产生，祭仪得以产生。马以及一切生有双排牙齿的动物，由此而生；山羊和绵羊亦由此而生。他们将原人肢解，究竟分为多少份？其口何以相称？其双臂、双腿、双足何以相称？其口称为婆罗门，其双臂称为刹帝利，其双腿称为吠舍，其双足称为首陀罗。月生于其心；日生于其目；因陀罗和阿耆尼生于其口；伐由生于其气息。空气生于其脐部；天宇为其首所化；地生于其双足，方位生于其耳。诸界遂得以形成。”——译者注


〔117〕
 种姓制度（Кастовый строй；Caste），为印度的社会等级制度。依据这一制度，社会分为职业世袭、内部通婚、不准外人参与的社会等级（身份）集团（古梵语作“瓦尔纳”，印地语作“阇提”）。据考，最初只有“雅利阿”和“达萨”两“瓦尔纳”，后演化为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四等级。所谓“种姓制度”（亦即“种姓隔离”），为宗教（婆罗门教、印度教）所神圣化。——译者注


〔118〕
 再生族（梵文Dvija），婆罗门、刹帝利、吠舍三大种姓，因有权祀神和礼诵《吠陀》，据信行入法礼后可获得第二次生命，故称。——译者注


〔119〕
 入法礼（Упанайяна；梵文Upanayana），再生族为进入婆罗门教四行期之第1行期而举行的仪式。经所谓“入法礼”，即正式成为婆罗门教徒。年届入法，雅利安人则选吉日良辰，穿戴一新，携带20束柴作学费，至老师处行入法礼。师生围绕“圣火”边唱颂歌，边做种种姿态，祈求阿耆尼等神赐予知识、给予力量，从而获得宗教新生。如不在既定期限内举行入法礼，则丧失再生族之特权。——译者注


〔120〕
 另说：婆罗门入法期为8至16岁，刹帝利为11至22岁，吠舍为12至24岁。——译者注


〔121〕
 据《梨俱吠陀》所述，“毗陀德哩”为大梵天、毗湿奴、因陀罗、毗首羯摩的称谓；毗首羯摩在《梨俱吠陀》中被描述为与太阳神相关联者。在《梨俱吠陀》中，毗湿奴被视为杳渺远古秩序之源，与太阳神苏利耶，朝霞女神乌莎斯相类似。又说，毗湿奴曾以“三步”战胜魔王伯利，其第3步可与太阳的行程相提并论。从根本上说来，毗湿奴似为与太阳相关联之神。——译者注


〔122〕
 《奥义书》（Упанишады；梵文Upanisad），婆罗门教古老哲学经典，卷帙浩繁（据说，有200余种）。“Upanisad”原意为“近坐”，引申为“师生对坐所传秘密教义”；亦称“吠檀多”（Vedanta），意即“吠陀的终结”。其中心内容为“梵我同一”和“轮回解脱”，被视为婆罗门教和印度教的哲学基础。《奥义书》又被视为《吠陀》的宗教—哲学阐释，其编撰约始于公元前7～前3世纪，终于公元14～15世纪，有早期和晚期之分。其主旨在于对“不害”、“人生皆善”等进行论证。《奥义书》并论述：人的生命本身在于献祭。“我”（个体精神）与“梵”（宇宙精神）同一之说，构成解脱之要义；所谓“解脱”，亦即摆脱个人之生死轮回。——译者注


〔123〕
 “业”（Карма；梵文Karma，音译“羯磨”），其意为“造作”、“行为”、“职责”，泛指一切身心活动；一般分为三“业”：“身业”（行动）、“语业”（又称“口业”，即言语）、“意业”（思想活动）。据信，三“业”的善恶，必将得到应得的报应。又说，所谓“业”，乃是一种神秘的不可违抗之力，决定未来转世中的命运。据婆罗门教、印度教之说，“业”主要是指对该种姓的仪规之恪守与否。——译者注


〔124〕
 S. 查特吉和J. 达塔：《印度哲学概论》，莫斯科1955年版第27页。


〔125〕
 吠檀多派（Веданта；Vedanta），在《奥义书》学说基础上产生的宗教哲学学说。《吠檀多经》对《奥义书》中关于“梵”（宇宙精神）和“我”（个体精神）的神秘主义思想加以引申。据其所述，最高的实在和一切实在的始因为永恒的梵；所谓“存在”的旨趣在于解脱，即证悟个体精神本原（我）与梵之合一。吠檀多派为六大正统体系之一。弥曼差派（Миманса；Mimamsa），为维护《吠陀》经典的绝对权威和传统的祭仪而形成的流派，认为：“声是常”，有无所不在的灵魂，使类似法术的祭祀更加神秘化，但否认有创造世界的大神。弥曼差派产生于3世纪；作为其学说的基础者，乃是这样一种观念：从转世状态的最终解脱，不可能仰赖所谓“知”以及某种有意识的修习而获致，只有凭借对社会的和宗教的职责——“法”之恪守。数论派（Санкхья；Samkhya），意译“僧佉派”，认为：世界的本原是客观存在的“自性”（本），其中包含互相矛盾配合的三“德”［亦即三种特性：（1）明亮、光明；（2）沉重、惰性；（3）主动］，因而转变为二十三谛（范畴），并有绝对的“神我”。据数论派之说，原初物质首先产生“统觉”（即完满的智慧）；由“统觉”产生“自我意识”；由所谓“自我意识”产生“色、声、香、味、触”；由此五种细微元素产生“耳、眼、鼻、舌、身、手、足、口、排泄器官、生殖器官、心根”等主体的11根；复加之以客体的五大元素（地、水、风、火、空）以及“神我”和“自性”，共二十五谛，即宇宙的一切。其中虽不乏唯物主义因素，而后来形成的哲学体系却是唯心主义的。又据数论派看来，世界有两种本原：原初物质（“自性”）和精神本原（“神我”、“原人”）；自性与神我相互作用，成为宇宙和个体的演进之本原。瑜伽派（Йога；Yoga），与数论派就哲学体系而言基本相同，但神秘主义成分较多，并承认有所谓“自在”（大神）。它并着重阐述调息、静坐等修习方法。正理派（Ньяя；Nyaya），音译“尼夜耶派”，就哲学体系而言与胜论派基本相同，但注重逻辑和认识论的探讨。其经典《正理经》确定了“四量”（知识的来源）和五支作法的推理形式；承认物质世界的真实性，并承认神和灵魂。其基本原理最终形成于公元2世纪前。正理派提出认识论的问题，其学说吸纳了本体论学说的基本原理以及胜论派的原子说。胜论派（Вайшешика；Vaisesika），音译“卫世师迦派”，认为世界由不同性质的、包含于以太、时间和空间之水、地、风、火的微粒（极微）组成，将物质和精神均视为实在。其哲学思想不乏唯物主义成分，而该派并不否认有永恒的灵魂。相传，其创始人为羯那陀。其哲学思想散见于古代印度种种典籍。其主要经典为《胜论经》。——译者注


〔126〕
 原子说（Атомизм；Atomism），古代关于物质结构的一种素朴的唯物主义学说，创始者为古希腊哲学家留基伯和德谟克利特。他们认为：万物皆由不可分割的微小物质——粒子（即原子）构成。——译者注


〔127〕
 遮缚迦派（Чарвака；Carvaka），亦即“顺世派”，认为：世界由风、火、水、土四大元素构成，人的肉体也由四种物质元素构成；否认有脱离身体的灵魂以及冥世、轮回、报应、解脱等，反对祭祀和种种宗教迷信观念。——译者注


〔128〕
 路迦耶多派（Локайята；Lokayata），意译“顺世派”，强调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自然性和普遍性，反对种种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派别的穿凿附会，认为：从无不灭的灵魂，亦无神灵，天堂和地狱之说纯属虚构。又据顺世派看来，宇宙及万有均为自然生成，而非彼岸之力的干预所致；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应关注的并非来世，而是今生；宗教是荒诞的和有害的，神乃是富有者们为欺骗穷人所臆造。——译者注


〔129〕
 “瑜伽”（Йога；Yoga，意为“结合”、“联系”或“禁锢”），一种宗教学说。据瑜伽哲学之说，原质（物质实体）和普鲁沙（精神实体，意识），曾互不相依属而存在，最终陷入物质的“禁锢”。据瑜伽派之说，人是意识与物质、灵魂与躯体之相合。而使灵魂从物质、躯体的禁锢中解脱出来，瑜伽派视之为人生之目的。瑜伽派关于潜心修行以求得最高真理之说，为婆罗门教、印度教、耆那教、佛教所认可。据佛教之说，所谓“瑜伽”，意为“相应”，佛教指通过“现观”思悟佛教“真理”的修行方法。所谓“现观”，即通过“禅定”使“真理”呈现于面前。“禅定”作为佛教“三学”之一的“定学”，指通过精神凝聚、观想特定对象而获致“悟解”或“功德”的一种思维修习活动。瑜伽诸派中最著者有四：（1）智瑜伽，即认识的方法——据信，无知被破除，即可获得知；（2）业瑜伽，即行为之道，要求克服生活中之利欲，以求得解脱；（3）欲瑜伽，即爱神之道，将解脱与对神之爱和虔诚联系起来；（4）修持瑜伽，即制驭自身之道，归结于身心修持。一些人和集群结合为学派，并有职业瑜伽派和非职业瑜伽派之分。——译者注


〔130〕
 据《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2008年鉴》，印度境内耆那教现今信奉者约为4160000人，主要居于马哈拉施特拉邦、古吉拉特邦、拉贾斯坦邦。又说，在世界五大洲，耆那教信奉者约为4920000人（截至1996年）。——译者注


〔131〕
 “窣堵波”（Ступы；梵文Stupa），最初形为圆塚，即将遗体或舍利埋入土中，累土石于其上；迨至阿育王时期，始造复（覆）钵式窣堵波。桑吉的窣堵波（位于印度中央邦，建于公元前2～前1世纪），圆形底座上为半球状主体，围栏和门上有佛本生故事以及神话传说浮雕。所谓塔又分为两种：有舍利者称塔，无舍利者称“支提”（Чайтья；Caitya）。所谓“舍利”，为死者火葬后残余骨殖。据佛教规定，凡僧人以上者，允许为其建塔，并按地位尊卑高低而定层次。——译者注


〔132〕
 “窣堵波”（Ступы；梵文Stupa），最初形为圆塚，即将遗体或舍利埋入土中，累土石于其上；迨至阿育王时期，始造复（覆）钵式窣堵波。桑吉的窣堵波（位于印度中央邦，建于公元前2～前1世纪），圆形底座上为半球状主体，围栏和门上有佛本生故事以及神话传说浮雕。所谓塔又分为两种：有舍利者称塔，无舍利者称“支提”（Чайтья；Caitya）。所谓“舍利”，为死者火葬后残余骨殖。据佛教规定，凡僧人以上者，允许为其建塔，并按地位尊卑高低而定层次。——译者注


〔133〕
 《罗摩衍那》（梵文Ramayana，意即“罗摩传”），蜚声世界的印度两大史诗之一；全书为诗体，近两万颂（“输洛迦”）（旧本约24000颂）；最早部分可能形成于公元前3世纪，而最后定型则在公元2世纪。其主要内容为描述罗摩与其妻子悉多的悲欢离合。《罗摩衍那》被视为印度教毗湿奴派的经典，主人主罗摩则被奉为大神毗湿奴的化身。——译者注


〔134〕
 所谓对“性力”之崇拜，其主要崇拜对象为难近母、时母、吉祥天女等，笃信这些女神的活动力（性力）为宇宙万有创造之源。主要仪式有4种：牺牲（以动植物甚至以人向神献祭）、轮座（男女杂交）、亲证（特殊的“瑜伽”演练）、魔法。此种崇拜否弃种姓歧视和寡妇殉葬制度。它分为“左道”（Vamacharis）和“右道”（Daksina）。“右道”的活动较为正规和公开，“左道”则不为成规所限。——译者注


〔135〕
 迦梨女神（梵文Kali，意译“时母”），雪山神女的化身之一，被视为残杀和毁灭之女神，性力派崇奉的主要神之一。难近母（梵文Durga），雪山神女的化身之一，即突伽女神，被视为降魔女神，性力派崇奉的主要神之一。两者均被视为大神湿婆之妻。——译者注


〔136〕
 迦梨女神（梵文Kali，意译“时母”），雪山神女的化身之一，被视为残杀和毁灭之女神，性力派崇奉的主要神之一。难近母（梵文Durga），雪山神女的化身之一，即突伽女神，被视为降魔女神，性力派崇奉的主要神之一。两者均被视为大神湿婆之妻。——译者注


〔137〕
 度教十分注重对男性生殖器（Linga，音译“林伽”）以及对女性生殖器（Yoni，音译“约尼”）的崇拜；前者见诸对湿婆的崇拜，后者见诸对“萨克蒂”（即“性力”）的崇拜。——译者注


〔138〕
 度教十分注重对男性生殖器（Linga，音译“林伽”）以及对女性生殖器（Yoni，音译“约尼”）的崇拜；前者见诸对湿婆的崇拜，后者见诸对“萨克蒂”（即“性力”）的崇拜。——译者注


〔139〕
 三相神（Тримурти；梵文Trimurti），为互相关联、各具一相的三神，主要指印度教信奉的大梵天、毗湿奴、湿婆；据信，此三大神分别代表宇宙的创造、护持和破毁。大梵天被视为宇宙的创造者，毗湿奴被视为护持者，湿婆被视为破毁者。这一观念溯源于吠陀时期。——译者注


〔140〕
 伽比尔为印度诗人、宗教改革家、吠檀多派哲学家罗摩奴阇的追随者，被视为印度虔诚派的领袖。其父为伊斯兰教徒，其母为印度教徒。他宣称：宇宙万有的最高实在为梵、神或真主，并主张通过虔诚信仰获得解脱。他反对偶像崇拜、种姓制度和歧视妇女，并号召印度教徒与伊斯兰教徒团结起来，用普遍的爱消除种姓压迫。伽比尔并指出：神无所不在，并在于每个人之体，因而不需要特殊的仪礼和崇拜之所。所谓“虔诚派”为印度教中的一派别，宣称在神面前人人平等，反对种姓划分。在其影响下，民众派别运动在印度兴起（公元12至17世纪）。伽比尔及其门徒的思想，对锡克教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大影响。——译者注


〔141〕
 锡克教（Сикхизм；来自梵文Sikha，意即“门徒”；因教徒自称为“祖师的门徒”，故称），在印度教虔诚派教义的基础上，并摄取伊斯兰教苏非派的神秘主义成分而形成其教义，主张业报轮回，提倡修行，反对祭司制度、偶像崇拜、烦琐仪礼、苦行和消极遁世。锡克教承认独一的非人格之神；据信，周围世界的一切现象，无非是创世主至高之力的表现。锡克教徒承认在神面前人人平等。其经典《格兰特·沙哈卜》，被视为其教义之渊源。——译者注


〔142〕
 据《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2008年鉴》，印度国内现今的锡克教信奉者约为2229万人。另说，在世界五大洲，锡克教信奉者约2300万人，主要居于旁遮普邦，加拿大、美国、英国亦有其信奉者。——译者注


〔143〕
 ④锡克教徒尊教祖那纳克为真正的祖师；始自第3代祖师，实行“祖师制”，后为第10代祖师所废。《格兰特·沙哈卜》（印地文Granth Sahib），亦称《阿底·格兰特》（印地文Adi Granth），为第5代祖师阿尔琼在位时所编纂；共收2384首赞歌，15000余诗节；主要以旁遮普文写成，亦有以梵文、印地文等写成的章节；体例不拘一格，主要内容为历代祖师的赞歌及其生平的记叙，亦有印度教和伊斯兰教活动家的演说及言论等。——译者注


〔144〕
 阇多尼耶为印度教神秘主义者，出身于婆罗门家庭，熟读梵文经典，曾弃世苦修，虔诚敬神。他认为：黑天对牧女罗陀的爱，为人的灵魂对神之爱的象征；只需赞颂黑天与罗陀，便可获致神的恩宠，而无需种种繁文缛节。据说，其追随者与他边唱边舞，竟至如痴如狂。由于阇多尼耶极力宣扬对黑天之虔诚而狂热的信仰，一印度教派别于公元16世纪兴起于孟加拉地区以及奥里萨邦东部；其发祥地为讷伯德维普（阇多尼耶的故乡）。其礼仪方式为：唱赞歌，诵神迹，打鼓击钹，恣肆狂舞。这一派别被称为“阇多尼耶派”，又被称为“黑天派”。——译者注


〔145〕
 “梵杜”（Брахмо Самадж；印地文Brahma Samaj），创建于1828年，奉大梵天为唯一真神，主张改革印度教，反对偶像崇拜、种种清规戒律以及对异教的敌视，反对殉葬、童婚和多妻制，否定业报轮回，主张男女平等。——译者注


〔146〕
 “雅利安社”（Арья Самадж；梵文Arya Samaj），1875年由达耶难陀·娑罗室伐底创建。雅利安社主张改革印度教，反对偶像崇拜、种姓隔离和童婚，倡导“吠陀社会主义”。其社会纲领并包括普及教育、男女平权。其主要思想为：反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复兴民族文化（包括《吠陀》的宗教和哲学）。——译者注


〔147〕
 罗摩克里什那为新印度教的代表，在印度教基础上提出“人类宗教”的主张，以期实现所谓“普遍的爱”和“美好的生活”，致力于反对种姓制度和民族岐视，并认为在神面前人人平等。其宗教哲学乃是基于吠檀多派的“不二论”，认为：世界的最高本体为“梵”，亦即绝对的存在，万物皆为梵之显现，但不反对现实世界只是“摩耶”（幻）之说，认为个人心灵的自我修炼可导致普遍的“精神完善”。后有《罗摩克里什那福音》一书传世，为其弟子将其言论整理、编纂而成。——译者注


〔148〕
 科拉尔人（Kolarians），亦即蒙达人。蒙达人（Munda），印度种族集群，分布于印度的中部和东部等地区，人口约900余万（20世纪90年代）。蒙达人为印度古老居民的后裔，后为达罗毗荼人，继而又为印度·雅利安人所逼，进入山区。其宗教为万物有灵信仰与印度教信仰之浑融。其语言属澳斯特罗亚细亚（南亚）语系；蒙达语又称“科拉尔语”，故蒙达人又称“科拉尔人”。公元前3千年代与前2千年代之交，蒙达人自东南亚地区迁来。所谓“蒙达人”，亦即蒙达语诸族，主要包括：荷人（约119.8万人）、卡里亚人（约28.4万人）、科尔库人（约58.9万人）、蒙达人（约52.6万人）、桑塔尔人（约656.8万人）、萨瓦拉人（约34.7万人）（《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2008年鉴》）。——译者注


〔149〕
 系指有关“诃陀瑜伽”（Hathayoga）的论述而言。所谓“诃陀瑜伽”，即是设想通过繁复的精神修持而获致神秘之效果，并与祛病以及其他超自然之力相联属。在密咒和其他崇拜形式的演化中，诸如此类实践亦有巨大影响。诃陀瑜伽并成为从事体育和医术者所关注和研讨的对象。在西方国家传布的，主要是瑜伽的宗教—神秘主义之说。——译者注


〔150〕
 据《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2008年鉴》，印度境内的印度教信奉者为759350000。又说，截至1996年，全世界印度教徒约为793075000（亚洲——786991000，非洲——1986000，欧洲——1650000，美洲——2125000，大洋洲——323000）。——译者注


〔151〕
 “不可接触者”（Неприкасаемые；印地文pariah，意即“贱民”），印度种姓中的最低阶层，绝大多数没有土地，没有权利，只能当佃、雇农，或在城市从事“不洁”行业（洗衣、屠宰、清扫等）；不得进入寺庙、学校等公共场所；其人身以及用过之物，均被视为“龌龊的”，不得与他种姓的人接触。据《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2008年鉴》，印度总人口约为1129866000。——译者注


〔152〕
 诺姆（Номы；Nome），古埃及的行政单位，相当于省或州。古王国时期，上、下埃及约有38或39个诺姆，后增至40、42。诺姆形成于前王国时期，其历史沿革同古希腊之城邦相类似，即以某一聚落或城市为中心，由地域公社或农村公社渐结为城邦。每一诺姆均有各自的首府、军队和政权以及各自的宗教信仰和方言。——译者注


〔153〕
 参阅Дж. 布雷斯泰德《埃及史》第1卷，莫斯科1915年版第35页。


〔154〕
 参阅Г. О. 兰格《埃及》——尚泰皮·德拉·索塞《插图宗教史》第1卷，莫斯科1899年版第117页。


〔155〕
 某些著作家倾向于将物崇拜视为动物崇拜之滥觞（参阅Б. А. 图拉耶夫《古代东方史》第1卷，列宁格勒1935年版第177页；Ю. 弗兰措夫《物崇拜与宗教的起源》，莫斯科1940年版第37～40页等；尚泰皮·德拉·索塞《插图宗教史》第1卷，莫斯科1899年版第116页）。这一见解可追溯至沙尔·德·布罗斯。人们之所以持此说，其原因在于：“物崇拜”一语含义十分朦胧，涉及又十分广泛；其较为恰当的内涵应为：对单一的、通常为非有生命的物体之膜拜。


〔156〕
 参阅Дж. 布雷斯泰德《埃及史》第1卷，莫斯科1915年版第48页。


〔157〕
 参阅Б. А. 图拉耶夫《古代埃及文献典籍》，莫斯科1920年版第40页。


〔158〕
 利比亚·塞易斯时代为古埃及历史上的一个时期（约公元前945～前525年），包括利比亚人建立的第22、第23、第24王朝、努比亚人建立的第25王朝以及塞易斯城（又译“赛斯”）统治者“复兴”的第26王朝（约公元前667～前525年）。——译者注


〔159〕
 参阅Дж. 布雷斯泰德《埃及史》第1卷，第129～132页；Б. А. 图拉耶夫《古代东方史》第1卷，列宁格勒1935～1936年版第103、229页。


〔160〕
 阿图姆为赫利奥波利斯（太阳城）的太阳神和创世者，后与另一太阳神拉相复合，即拉—阿图姆。相传，阿图姆自生于混沌，后生始初第一双偶神——大气之神舒和水神泰芙努特，两神生地神格卜和女天神努特，地神和天神生奥西里斯与伊西丝（配偶神）和塞特与奈芙蒂斯（配偶神）。——译者注


〔161〕
 公元前3千年代末期，埃及仍分为若干半独立的诺姆，后渐形成为统一国家。这一历史阶段称为“中王国时期”，约持续500年之久，包括9个王朝（即第9至第17王朝）。——译者注


〔162〕
 参阅Дж. 布雷斯泰德《埃及史》第1卷，莫斯科1915年版第179～180页；М. Э. 马蒂耶《古埃及神话》，莫斯科—列宁格勒1956年版第45～51页。


〔163〕
 参阅Дж. 布雷斯泰德《埃及史》第1卷，第62、63页。


〔164〕
 参阅Дж. Б. А. 图拉耶夫《古代东方史》第1卷，列宁格勒1935～1936年版第182页。


〔165〕
 所谓“希腊化时期”，历史上通常指公元前334年马其顿的亚历山大东侵至公元前30年罗马攻灭埃及之间的历史时期。所谓“罗马时期”，始于公元前30年，终于公元476年罗慕卢斯·奥古斯都被废、西罗马帝国覆亡。——译者注


〔166〕
 古埃及第5王朝，始于公元前2560年，终于公元前2420年（又说，约始于公元前2465年，终于公元前2325年）。该王朝创始者，相传为赫利奥波利斯神庙的祭司长。他自诩为太阳神拉之子。其历代诸王除仍继续营造金字塔外，并修建宏大的太阳神庙。庙中建方尖碑，以示对太阳神之崇敬（方尖碑为方柱尖顶式石碑，上刻象形文字或图画）。——译者注


〔167〕
 参阅Б. А. 图拉耶夫《古代东方史》第1卷，列宁格勒1935～1936年版第196～198页。


〔168〕
 “马斯塔巴”（Мастаба；Mastaba），古埃及贵族所建陵墓，多以石砌成，分地下（墓穴）和地上（殿堂）两部分。金字塔即由此演化而来。——译者注


〔169〕
 古埃及编年史家马涅托等学者，将古代埃及历史作如下划分：第1、第2王朝，通常称为“早期王国时期”（约公元前3100～前2686或前2850～前2660）；古王国时期（第3至第6王朝，约公元前2686～前2181／2160或前2660～前2160）；中王国时期（第11、12王朝，约公元前2133／2040～前1789／1786或前2040～前1785）；新王国时期（第18至第20王朝，约公元前1570／1567～前1085或前1552～前1070）、后期埃及（第21至第30王朝，约公元前1085～前332或前1070～前343）；第7至第10王朝为第1中间期（约公元前2181／2160～前2040或前2160～前2040）；第13至第17王朝为第2中间期（约公元前1786～前1567或前1785～前1552）。

又说，早期王国时期（约公元前2925～前2130）；古王国时期（约公元前2575～前2130）；第1中间期（约公元前2130～前1938）；中王国时期（约公元前1938～前1600）；第2中间期（约公元前1630～前1540）；后期诸王朝——第13王朝（约公元前1756～前1630年）、第14至第17王朝（约公元前1630～前1540年）；新王国时期始于第18王朝（约公元前1530～约前1292年），终于第20王朝（公元前1190～前1078年）；后期诸王朝——第21至第32王朝（约公元前1075～前305年）。——译者注


〔170〕
 Б. А. 图拉耶夫：《古代东方史》第1卷，列宁格勒1935～1936年版第190～191页。


〔171〕
 参阅L. 弗罗贝尼乌斯《太阳神时期》，柏林1904年版第16页等。


〔172〕
 参阅Дж. 布雷斯泰德《埃及史》第1卷，莫斯科1915年版第62、181页；Б. А. 图拉耶夫《古代东方史》第1卷，第182页。


〔173〕
 《金字塔文》（《Pyramid Text》），埃及古代铭刻于金字塔法老陵墓内壁的文字，系采用古代埃及的象形文字；公元前24至前22世纪的金字塔文，被视为古老的文献，其中包容宗教观念、神话、诗歌、咒语、祷文等，旨在给死者以襄助。《棺椁文》、《死者书》，通常源于“金字塔文”。——译者注


〔174〕
 参阅Б. А. 图拉耶夫《古代埃及文献典籍》，莫斯科1920年版第38页。


〔175〕
 《死者书》（《Книга мертвых》；《Book of the Dead》），又称“白昼通行书”，形成于新王国时期（公元前16世纪），约200章，被视为用以随葬之文典，旨在给死者以襄助，包括所谓“棺椁文”（约属公元前2000年前后）、所谓“金字塔文”（约属公元前2400年前后），包容法术用语、祷词、死者赖以克服种种阻难的符咒；书中并收有对神的赞词，通常书于纸草卷上，置放墓中。人们笃信：《死者书》可助亡者（即亡者之灵体）逢凶化吉。《死者书》中的某些观念，以其变异形态纳入晚期的宗教或崇拜（亦包括基督教）。《死者书》不失为有助于研究古埃及史的珍贵资料。——译者注


〔176〕
 《死者书》第125章，其内容为记述亡者在冥世称心受审的情景（古埃及人笃信“心”即亡者灵体的象征）。相传，亡者灵体对所谓42条罪状逐一申辩。据说，经称心判定无罪，始可入冥世。——译者注


〔177〕
 参阅Б. А. 图拉耶夫《古代东方史》第1卷，列宁格勒1935～1936年版第229、283页。


〔178〕
 М. Э. 马蒂耶：《古埃及神话》，莫斯科—列宁格勒1956年版第84页。


〔179〕
 《埃伯斯纸草卷》（《Ebers papyrus》），古代埃及医学典籍（约属公元前1550年前后），收巫医处方和民间偏方约700个（用以祛治鳄鱼咬伤等一系列伤病以及驱除居室内的毒虫），并对人体的循环系统有精到的表述。该文典于1873年为德国埃及学家埃伯斯所获，故称。——译者注


〔180〕
 参阅Б. А. 图拉耶夫《古代埃及文献典籍》第1卷，莫斯科1920年版第99～102页。


〔181〕
 同上，第1卷第191页。


〔182〕
 Дж. 布雷斯泰德：《埃及史》，莫斯科1915年版第1卷第73页。


〔183〕
 同上，第1卷第180页。


〔184〕
 喜克索人（Гиксосы；Hyksos），亚洲的游牧部落，约公元前1710年侵入埃及。他们越过西奈半岛，并以尼罗河三角洲的阿瓦里斯为中心，建立“牧人王朝”；据说，王位传6代，相当于埃及的第15～第17王朝；约公元前1580年，被埃及人驱逐。——译者注


〔185〕
 哈特舍普苏特（公元前1503～前1482年在位），埃及第一位女王，独揽王权后，曾虚构其母遇阿蒙而孕的神话，以证其王位为天赋神授。——译者注


〔186〕
 埃赫纳通（Akhenaton），古埃及第18王朝法老阿蒙霍特普四世（公元前1419～前1402年在位；又说，公元前1379～前1362或公元前1353～前1336年在位）的称号，又译“阿赫纳通”、“阿肯纳通”，来自“埃赫恩－阿通”（Ahhen-Aton），意为“阿通所中意者”，因推行对大神阿通的崇拜而用之。他曾采取果断措施，以摆脱祭司的制驭。他始而企图仰赖赫利奥波利斯的祭司与大神阿蒙的祭司相抗衡，未能如愿；后断然废止全国一切神之崇拜，降诏封闭一切神庙，并另立新神，即日盘太阳神阿通。他自命为其最高祭司，并易名为“阿赫纳通”（“埃赫纳通”）。他废弃京城底比斯，迁至一新城，即阿赫塔通（今泰勒阿马尔奈）。底比斯祭司势力雄厚，使后继诸王再度处于他们的左右下，并重兴对旧神之崇拜。对阿通之崇拜遂废，阿赫纳通（埃赫纳通）并为众所鄙弃。——译者注


〔187〕
 纸（莎）草（Papyrus），古代埃及用于书写的材料。尼罗河三角洲盛产此种植物，其茎剖成薄片，若干片粘成长幅，卷在木棒上，形成轴卷。诸如此类纸草文卷在埃及已多有发现。纸草文献被视为研究古代埃及以及地中海地区之历史、文化和宗教的重要资料。——译者注


〔188〕
 参阅Б. А. 图拉耶夫《古代东方史》第1卷，列宁格勒1935～1936年版第325页；Н. Д. 弗利特涅尔《在金字塔的国度》，莫斯科—列宁格勒1936年版第143页。


〔189〕
 参阅Б. А. 图拉耶夫《古代东方史》第1卷，列宁格勒1935～1936年版第232页。


〔190〕
 参阅Б. А. 图拉耶夫《古代埃及文献典籍》，莫斯科1920年版第68～70页。


〔191〕
 即《伊浦味陈辞》，现藏于莱顿博物馆。伊浦味（又译“伊普维尔”），古埃及圣贤（其活动时期约公元前2200年前后），曾任法老的财政大臣。《伊浦味陈辞》为伊浦味向法老的奏章；其手抄残卷发现于开罗附近一墓地（纸草卷No. 344），对古代埃及一次农民和奴隶的起义有所反映，对研究古王国时期末年的政治和经济状况颇有价值。——译者注


〔192〕
 古埃及第13王朝期间，爆发了第二次民众大起义。这次起义推翻了腐朽的君主统治，特别是打击了古王国末期以来的地方贵族势力。——译者注


〔193〕
 参阅Б. А. 图拉耶夫《古代东方史》第1卷，第238～240页。


〔194〕
 地理上的“前亚”又称“西亚”，系指伊朗高原以西及小亚细亚一带。西方近代学者多将西亚称为“中东”。西亚是人类社会最早进入古代文明时期的地区。——译者注


〔195〕
 苏美尔人（Сумерийцы；Sumerian），古代两河流域南部（今伊拉克境内）的早期居民；公元前4千年代，自东部山区徙来；公元前3千年代初（亦即“3千纪初”），建立若干奴隶制城邦；公元前24世纪中期，乌玛国王卢伽尔·扎吉西（约公元前2375～前2350年在位）征服广大地区，定都于乌鲁克；后为闪米特人的阿卡得王国所灭。公元前22世纪，苏美尔人再度兴起；百余年后，为阿摩利人所建古巴比伦王国所取代。苏美尔人是两河流域文明的创造者。——译者注


〔196〕
 阿卡得人（Аккадийцы；Akkadians），闪米特人的一支；约公元前24世纪中叶，萨尔贡一世在两河流域建立奴隶制国家，继而征服苏美尔诸城邦，首次实现两河流域的统一。——译者注


〔197〕
 阿摩利人（Аморриты；Amorites），古闪米特人的一支；古巴比伦王国（约公元前1894～前1595年），为其首领苏木阿布（公元前1894～前1881）所建；迨至第6代王汉穆拉比（汉谟拉比）在位时期，国势强盛，领有两河流域中、下游地区。——译者注


〔198〕
 闪米特人（Семиты；Semites），西亚和北非操闪－含语系闪语族诸语言的民族之泛称；古代包括巴比伦人、亚述人、希伯来人、腓尼基人等，近代主要包括阿拉伯半岛居民、犹太人、叙利亚人以及埃塞俄比亚居民之大部。据《圣经·创世记》所述，他们均系挪亚长子闪的后裔，故名。——译者注


〔199〕
 亚述人（Ассирийцы；Assyrian），古闪米特人的一支；公元前3千年代末，在底格里斯河中游建立亚述城，是为亚述国家之始；公元前2千年代初，形成奴隶制国家；后一度成为两河流域的强国。其文化深受苏美尔文化和巴比伦文化的影响。——译者注


〔200〕
 腓尼基人（Фииикийцы；Phoenicians），闪米特人的一支；公元前2千年代初，在地中海东岸地区建立若干奴隶制城邦。腓尼基与埃及、两河流域诸国有长期接触；公元前8世纪以后，相继附属于亚述、新巴比伦、波斯、马其顿等。——译者注


〔201〕
 E. 多尔姆：《巴比伦与亚述的宗教》，巴黎1945年版。


〔202〕
 帕特西（Патеси；Patesi），公元前3千年代两河流域苏美尔人各城邦宗教与世俗统摄者的称号，亦即“城邦之王”。——译者注


〔203〕
 《汉穆拉比法典》（《Кодекс законов Хаммурапи》；《Code of Hammurabi》），又称“石柱法”；公元前18世纪，古巴比伦王国国王汉穆拉比（又译“汉谟拉比”）颁布，并以楔形文字铭刻于石柱上，计有282条，对刑事、民事、贸易、婚姻、继承、审判等均有规定，旨在维护奴隶主私有制并协调自由民内部之关系。——译者注


〔204〕
 《吉尔伽美什叙事诗》（《Поэмы о Гильгамеше》；《Epic of Gilgamesh》），古代两河流域著名典籍，发现于亚述古都尼尼微的亚述巴尼拔图书馆，由12块楔形文字泥版组成。其内容为描述乌鲁克王吉尔伽美什的经历，似在探索人生的奥秘，反映了人对神权的某种抗争。——译者注


〔205〕
 《古籍中的古代世界》，第1编“东方”，莫斯科1915年版第121页。


〔206〕
 参阅Дж. 弗雷泽《金枝》，莫斯科1983年版。


〔207〕
 “塔庙”（Зиккураты；Ziggurat），古巴比伦和亚述的一种建筑，形似金字塔，以生砖建成，多为3层或7层，无内屋，外有坡道或阶梯可达顶层。顶层设有祭坛，以供祀神和观测天象之用。——译者注


〔208〕
 “巴别塔”（Вавилонская башня；Babel Tower），据《旧约全书·创世记》所述，挪亚的子孙向东迁徙，至示拿，见一平原，遂居于此间，拟在此协力建一城并建一高塔以达天界。上帝欲败其事，乃变乱其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后又“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11：8）。该城遂被称为“巴别”，意即“变乱”；拟建而未成之摩天高塔，则称为“巴别塔”。——译者注


〔209〕
 众多行星、星辰、星座与古希腊—罗马神话中的人物形象相关联，诸如：水星（Mercury——墨丘利，商贾之神）；金星（Venus——维纳斯，爱神）；地球（Earth——大地女神盖娅）；火星（Mars——玛尔斯，战神）；木星（Jupiter——尤皮特，主神、雷神）；土星（Saturnus——萨图尔努斯，农神）；天王星（Uranus——乌兰诺斯，天神）；海王星（Neptune——尼普顿，海洋主宰）；冥王星（Pluto——普卢托，冥世主宰）。——译者注


〔210〕
 古巴比伦人将一年分为12月，又将一昼夜分为12等份，每一等份（时辰）相当于两小时。——译者注


〔211〕
 即著名的《七表诗》（Seven Sagas），叙述马尔都克殛杀始初精魔提亚玛特、创造天地的始末，反映了人们对光明、幸福的憧憬以及对自然现象的认识。——译者注


〔212〕
 《古籍中的古代世界》，莫斯科1915年版第1编第128页。


〔213〕
 据《阿达帕的传说》所述，阿达帕继承了其造化者埃阿的智慧，却未能获得永生。相传，阿达帕因故触犯天神安努；安努勃然大怒，召阿达帕前来治罪。埃阿唯恐阿达帕受害，特意嘱他勿领受安努所给予之任何食物。不料，安努忽生怜悯之心，中途变计，竟赐以“永生之食和甘露”。阿达帕谨记埃阿之言，因而失去良机。——译者注


〔214〕
 《吉尔伽美什叙事诗》，莫斯科—列宁格勒1961年版第72～79页。


〔215〕
 《古籍中的古代世界》，莫斯科1915年版第1编第114～115页。


〔216〕
 参阅A. 洛朗《迦勒底人和亚述人的法术与占卜》，巴黎1894年版；C. 福塞《亚述人的法术》，巴黎1902年版。


〔217〕
 C. 福塞：《亚述人的法术》，第381页。


〔218〕
 C. 福塞：《亚述人的法术》，巴黎1902年版第78～79、133页。


〔219〕
 亚述巴尼拔图书馆（Библиотека Ашшурбанипала），亚述国王亚述巴尼拔（约公元前669/668～约前627/626年在位）所建；19世纪中叶，在尼尼微王宫废墟中始为人们所发掘，内藏两万多块楔形文字泥版文书，是研究亚述帝国历史的重要史料。——译者注


〔220〕
 《一个无辜被难者》（《Текст о "невинном страдальце"》），叙述了一个老实人的不幸遭遇。他对神祇和国君奉之以诚，从不稍怠，却并未能摆脱种种厄难。于是，这位被难者对神是否听取他的祈祷以及敬神必有善报等始有所怀疑；最后，甚至表露了如下愤懑之情：“噢，倘若能知神之所欲，该有多好？”“诸神居于天庭，其意谁能知晓？！神之启示深奥莫测，谁又能领悟？！”——译者注


〔221〕
 《主人同奴隶的对话》（《Разговор господина с рабом》中，奴隶主对生活的绝望和愤懑跃然字里行间，而奴隶的聪颖、机智亦清晰可见，对宗教传统所持的种种见解和批判时有表露。奴隶在作答时说：献祭和祈祷不能使神像犬一样为人效劳；行善积德，死后未必定有善报；“登上圮废的城垣和荒凉的丘冈，走过古代的废墟，试看昔日亡者之骸骨，何者属善士，何者属恶人？”——译者注


〔222〕
 赫梯人（Нетты；Hittites），通常被视为印欧人的一支，小亚细亚中部、黑海南岸古国的居民；约公元前17世纪由塔巴尔那建成统一的奴隶制国家；一度侵入两河流域，灭古巴比伦王国（约前1595年）。公元前8世纪，赫梯并入亚述版图。赫梯文化颇受巴比伦、埃及的影响。——译者注


〔223〕
 雅弗语（Яфетические языки），苏联语言学家尼·雅·马尔始而用以表示外高加索诸语同闪－含语系诸语的亲缘，继而用以指地中海地区以及前亚地区往昔与现存诸语。——译者注


〔224〕
 胡里特人（Хурриты；Hurrites），古老部落，语言与乌拉尔图人相近；其分布地区的中心似为外高加索；在古代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曾与闪米特人相间而居；公元前16至前13世纪，曾建立米坦尼国，对赫梯国影响极大；公元前1千年代（亦即“千纪”），分布于亚美尼亚高原南部和东部地区。——译者注


〔225〕
 哈梯人（Хатты；Hattites），即“原始赫梯人”，分布于赫梯国北部和中部的古老居民，其物质和精神文明对早期赫梯文明及其社会体制影响极大。——译者注


〔226〕
 内斯人（Неситы；Nesites），赫梯人诸部族之一；公元前3千年代中期，形成于今土耳其境内（由本地居民与徙入小亚细亚的一些部落混融而成）。内斯人是为赫梯国的主体，因内斯城而得名。——译者注


〔227〕
 卢维人（Лувийцы；Luwians），古老部落；公元前3千年代末期分布于小亚细亚地区；公元前2千年代至前1千年代，分布于小亚细亚南部（卢维亚等地）和叙利亚北部；公元前1千年代末期，经历希腊化。——译者注


〔228〕
 米坦尼（Митанни；Mitanni），两河流域西北部的奴隶制国家，始建于公元前17世纪；公元前16世纪末，征服亚述和叙利亚北部一带；公元前15世纪末渐衰，后沦为赫梯的属国；公元前13世纪，并入亚述版图。——译者注


〔229〕
 原始赫梯人（Протохетты；Protohittites），印欧人到来前居住于小亚细亚东部的原部落；公元前3千年代末期，处于原始公社制解体阶段，从事畜牧等；公元前2千年代（亦即“千纪”），与徙来的操印欧语诸部落相融合，是为赫梯人。——译者注


〔230〕
 公元前13世纪末和前12世纪初，赫梯王国连年征战，国势日衰，继而内部分崩离析，外族乘虚而入，京城被焚，其国遂告灭亡。嗣后，残余的赫梯人的城邦依然留存，延续至公元前700年，最后为亚述帝国所灭。——译者注


〔231〕
 乌拉尔图（урарту；Urartu），公元前9至前6世纪的前亚国家；强盛时期，其版图扩及亚美尼亚高原；公元前13世纪，曾遭亚述人侵袭；公元前2千年代末至前1千年代初，阶级渐趋形成；公元前9世纪中期，建立乌拉尔图国，定都于图什帕（今凡城，土耳其境内）；公元前6世纪初，为米堤亚所灭。其最大的部落集团之一，称为“纳伊里”。——译者注


〔232〕
 卡特维尔人（Картвели；Kartvelians），古格鲁吉亚人中卡特维尔人诸部落的统称，属高加索语南方语支，主要居于今格鲁吉亚境内，部分居于今阿塞拜疆、土耳其和伊朗等地区。——译者注


〔233〕
 迦勒底人（Халды；Chaldeans），闪米特人游牧部落；公元前1千年代前半期，分布于巴比伦边远地区（波斯湾西北沿岸）；徙入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后，渐转入定居，并建立若干王国；始于公元前9世纪，与亚述人争霸。公元前626至前538年，迦勒底王朝称雄于巴比伦，并建立强大的新巴比伦王国。——译者注


〔234〕
 穆萨西尔（Musasir），古代遗址，在今土耳其境内，位于乌尔米耶湖与凡湖之间。公元前1千年代上半期，穆萨西尔为十分重要的城市，拥有大量财富和文物；公元前714年，亚述王萨尔贡二世占领该城，大肆劫掠王宫和神庙。该遗址并发现萨尔贡二世的铭文和浮雕。——译者注


〔235〕
 Б. А. 图拉耶夫：《古代东方史》第2卷，列宁格勒1936年版第8～9页。


〔236〕
 沙姆拉角（Ras-es-Shamra），叙利亚境内一山丘，位于拉塔基亚以北12公里处。1929～1939年、1948～1963年，法国考古队曾在此进行考察和发掘，发现约属公元前7～前6世纪至公元前5～前3世纪的聚落（包括古代乌加里特）和寺庙遗址以及众多文物。出土文物尚有楔形文字文典和种种工艺品等。——译者注


〔237〕
 Н. М. 尼科利斯基：《腓尼基之公社的和农事的祭仪历史沿革探考》，明斯克1947年版第69、99、231～232页。


〔238〕
 帕西教（Парсизм；Parsism），为居留于印度的古代伊朗移民及其后裔所信奉；公元7世纪，阿拉伯人征服伊朗后，部分琐罗亚斯德教徒因不愿改信伊斯兰教或缴纳作为异教徒应缴的人头税，于7～10世纪初相继迁至印度西部古吉拉特等地区；17世纪后集中居住于孟买附近，形成一独特的社会集团，称为“帕西人”。其绝大部分成员仍信琐罗亚斯德教（称为“帕西教”），保持原生活习俗；然而，伴随岁月的推移，又渐受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影响。在帕西教中，除往昔的二元论观念依然留存外，关于独一全能之神的观念亦有所发展。据有关统计资料，迨至1996年，印度境内的帕西教信奉者约为150000，巴基斯坦——6000，加拿大——3000，美国、英国——3000，斯里兰卡——500，澳大利亚——200；又说，世界五大洲共有帕西教徒约190500（亚洲——185000）。——译者注


〔239〕
 《阿维斯陀》（《Avesta》），琐罗亚斯德教的圣典，其称意为“知识”、“经典”，传世者有两种文本。其一，《阿维斯陀》，以阿维斯陀文形成，为祈祷文汇集，琐罗亚斯德教神职人员祈祷时诵之。其二，即《曾德·阿维斯陀》（《阿维斯陀注释本》），内容与前者基本相同，编排有所不同，旨在供研读之用，以中古波斯文形成，以巴列维文书就。《阿维斯陀》的古本内容庞杂，约35万字，书写于约12000张羊皮上，编成于公元前4世纪，即阿契美尼德王朝末期，亚历山大大帝征伐波斯时遭焚，仅存1卷。安息帝国时期（公元前247～公元224）重新搜集、整理，萨珊王朝时期始告完成（公元3世纪），辑为21卷，分为5部分：

（1）“温迪达德”（Vendidad），为中古波斯文“Videvdat”（“维德弗达特”）之误读，来自阿维斯陀文“Videvo datem，Vidaeva-data”，意即“降德弗文典”，主旨在于：降伏邪恶和魔怪（德弗），采取查拉图什特拉与至高善神阿胡拉·玛兹达对话的形式，涉及仪典的纯正、赎罪、种种规戒以及神话，共22章。

（2）“维斯佩雷德”［Vispered，中古波斯文“维斯普拉特”（Visprat），来自阿维斯陀文“Visporatavo”，意即“一切统御者”］，为祈祷颂歌，通常为24章，其内容与《耶斯那》相近。

（3）“耶斯那”（Yasna，来自阿维斯陀文“ias”，意即“诵读”），为献祭和祈祷时所用祷词、对神之赞颂和吁求，共72章；其中17章属《伽泰》，被视为《阿维斯陀》中最古老的部分。

（4）“耶什特”（Yashts，意即“赞颂”，来自阿维斯陀文“ias”），为赞颂之歌，共22首，每一首为对一神而发。

（5）“小阿维斯陀”（“库尔达”，Khurda），为祈祷词，部分以中古波斯文形成。《小阿维斯陀》通常包括《耶什特》。

《阿维斯陀》的大部分章节，其形成较《梨俱吠陀》为晚，约在阿契美尼德王朝（公元前559～前330年）以前。

现今留存于世的《曾德·阿维斯陀》（Zend-Avesta），为公元9世纪以来以巴列维文翻译和编撰而成，其诸部分为：（1）“温迪达德”（Vendidad）；（2）“西罗扎赫”（Sirozah）［“小阿维斯陀”的一部分，对所奉诸神的祷词］；（3）“耶什特”（Yashts）；（4）“尼雅伊什恩”（Nyayishn）［祈祷和赞颂之词］；（5）“耶斯那”（Yasna）；（6）“维斯帕拉德”（Visparad）［《耶斯那》诸部分的增补］；（7）“阿弗里纳甘”（Afrinagan）［祀奉天使和亡灵时之祷词］；（8）“伽赫”（Gah）［每日一定时分的祷词］；（9）“片断杂俎”。


〔240〕
 《伽泰》（波斯文Gathas），意译“神歌”。《阿维斯陀》所属《耶斯那》的第28～34、43～51、53章（共17章），所使用的语言、韵律、格式与该经典其他部分迥然不同。很多学者认为：《伽泰》属公元前6世纪上半期或中期，甚至更早期。据说，其内容为琐罗亚斯德本人的说教以及琐罗亚斯德教徒日常诵读的经文，其所述为善与恶的斗争。——译者注


〔241〕
 阿维斯陀文（Авестийский язык），波斯一种古老语文；《阿维斯陀》即以其书就，后仅为琐罗亚斯德教祭司用于祭神仪式；居于印度的帕西人至今仍用以诵读赞辞、祝文。波斯古神歌集《伽泰》亦以其形成（约始于公元前600年），与《吠陀》所用梵语相近。曾德文（Зендский язык），属东波斯语，为阿维斯陀文之惯称，但并不确切。——译者注


〔242〕
 米堤亚（Media），古代伊朗高原西北部的奴隶制国家，约公元前8世纪建国。米堤亚人与波斯人同源；公元前612和605年，两度灭亚述帝国，继而征服乌拉尔图，是为其鼎盛时期。公元前550年，其国为波斯王居鲁士所灭。——译者注


〔243〕
 《东方圣书》，第4卷，牛津1895年第2版第LXVII页。


〔244〕
 大夏（Bactria），音译“巴克特里亚”，中亚细亚古国，位于今阿富汗北部，曾为波斯帝国一行省；公元前3世纪中叶宣告独立，公元前3世纪末至2世纪初国势强盛，公元8世纪为阿拉伯人所灭。——译者注


〔245〕
 参阅С. П. 托尔斯托夫《古花剌子模》，莫斯科1949年版第286～287页。


〔246〕
 麻葛（Маги；Magi），古波斯祭司阶层的称号，意即“博到神的恩惠者”，琐罗亚斯德教沿用此称。阿契美尼德王朝和安息帝国时期，麻葛被视为官方的神权代表；萨珊王朝时期，麻葛的教阶制度渐形成。——译者注


〔247〕
 参阅В. В. 司徒卢威《琐罗亚斯德教之发祥地》——《东方研究所1943年通报》，塔什干1944年版；В. И. 阿巴耶夫《薛西斯时期之降伏德弗铭文》——《伊朗诸族》第1卷，莫斯科—列宁格勒1945年版。


〔248〕
 参阅И. М. 季雅科诺夫《米堤亚史》，莫斯科—列宁格勒1956年版第374～380页。


〔249〕
 “密特拉”、“密多罗”——两者原文均为Mitra。“安德拉”——Andra与“因陀罗”——Indra以及“伊玛”——Yima与“阎摩”——Yama，两者之发音相近。——译者注


〔250〕
 据《阿维斯陀》所载，阿胡拉·玛兹达的6从神为：阿沙·瓦希什塔（Asha Vahishta），意即“纯正”；沃胡·玛纳（Vohu Manah），意即“善思”；斯朋塔·阿尔迈提（Spenta Armaiti），意即“虔诚”；赫沙特拉·瓦伊里亚（Khshathra Vairya），意即“王权”；豪尔瓦塔特（Haurvatat），意即“完善”；阿梅尔塔特（Amertat），意即“不朽”。另说，为7从神，尚有斯朋塔·曼纽（Spenta Mainyu），即“圣灵”。——译者注


〔251〕
 《东方丛书》第2卷，巴黎1872年版第95页。


〔252〕
 《〈阿维斯陀〉·帕西人的圣典》，斯特拉斯堡1910年版第40页。


〔253〕
 参阅赫里桑夫（修士大司祭）《古代世界的宗教》第1卷，圣彼得堡1873年版第489页。


〔254〕
 参阅本书中文版第44页注1。——译者注


〔255〕
 《东方丛书》第2卷，巴黎1872年版第113～115页。


〔256〕
 《（阿维斯陀）·帕西人的圣典》，斯特拉斯堡1910年版第329页。


〔257〕
 Fr. 施皮格尔：《〈阿维斯陀〉释义》，1864年版第242页；《东方丛书》第2卷，巴黎1872年版第110页。


〔258〕
 阿契美尼德王朝（Achaemenian Dynasty），古代伊朗王朝（公元前559～前330年），其先祖为阿契美尼斯（约公元前7世纪初）。大流士一世（公元前522～前486年在位）和薛西斯一世（公元前486～前465年在位）时期，其疆土大为扩展：西至马其顿，东达比亚斯河，北迄高加索山脉和咸海，南达波斯湾和阿拉伯沙漠。公元前522年，本为米堤亚“麻葛”的高马达，乘波斯王冈比西（公元前529～前522年在位）远征埃及，发动政变，夺取王位，宣布减免赋税；各地人民纷起响应，后遭大流士一世镇压。——译者注


〔259〕
 《伊朗诸族》第1卷，莫斯科—列宁格勒1945年版第136～137页。


〔260〕
 即贝希斯顿铭文（Бехистунская надпись），系大流士一世为记载其镇压高马达政变、各地起义和取得王位的经过，以古波斯文、新埃兰文和巴比伦文三种楔形文字镌刻。1835年，英国亚述学家亨·克·罗林生在伊朗西部克尔曼沙阿地区的贝希斯顿（Behistun）山崖上发现。——译者注


〔261〕
 据《班达希申》（《创世记》）所述，索希安斯（索希安特）举行仪式，使世人成为永生不死者。嗣后，索希安斯与其襄助者遵奉创世者奥哈尔玛兹德之命，据其行给予每人以酬报和赏罚。据说，他们甚至将义者送往天堂；遵奉其命，义者之体安抵奥哈尔玛兹德的天界，得其眷顾，将永世福运绵长。（第XXX章，第25、27节）——译者注


〔262〕
 安息（Parthia），亚洲西部古国，大致为今伊朗的呼罗珊地区。所谓安息帝国，始于公元前247年，阿萨息斯一世（属黑海草原一半游牧部族，约公元前250～约前211年在位），建立安息帝国，后经密特拉达梯一世和阿尔塔班二世屡次征伐，整个伊朗高原和两河流域均归入安息帝国版图。公元224年，阿尔达希尔一世灭安息帝国，自立为“王中之王”，并与其子建立萨珊王朝，定琐罗亚斯德教为国教。——译者注


〔263〕
 公元前4世纪末，亚历山大征服本都（Pontus，古安纳托利亚东北部与黑海毗邻地区），并建立王国。密特拉达梯六世在位期间（约公元前115～前63年），本都王国臻于鼎盛。密特拉达梯六世与罗马帝国争夺小亚细亚西部地区和巴尔干半岛。庞培于公元前70年任执政官，后率军远征东方。——译者注


〔264〕
 所谓“密特拉崇拜”，亦即密特拉教（Митраизм；Mithraism），公元前数世纪产生于古代伊朗，后传布于罗马帝国疆域内以及前亚地区。密特拉（亦即古印度神话中的密多罗）这一神幻形象，早在远古时期便为古代伊朗人和古代印度人所信奉。后来，密特拉在古代伊朗被视为与至高恶神安格拉·曼纽相对立的至高善神、太阳神、救世者，从而取代阿胡拉·玛兹达，与安格拉·曼纽相搏，并降除之。作为密特拉教基础的神话以及对密特拉的崇拜，与基督教的神话以及仪礼相契合，两者的社团组织方式亦相近似。基督教似从密特拉教有所承袭。然而，基督教产生后的数世纪，密特拉教成为其劲敌，基督教与其展开激烈角逐。据说，琐罗亚斯德教盛行于古代伊朗后，一些贵族和王者依然崇拜密特拉；民间崇拜密特拉之风极盛。密特拉教遂应运而生。在古罗马，密特拉教劝导人们效忠帝王，曾经盛极一时，并被视为“尚武者的宗教”。在不列颠以及莱茵河、多瑙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其圣所比比皆是。密特拉崇拜之最重要的仪式，为杀牡牛献祭。公元前7世纪，所谓密特拉崇拜传入罗马。帝国时期，以密特拉为主神而形成的密特拉教，在士兵中传播尤广，并进而流布于帝国边疆地区，多瑙河流域以及不列颠一带尤盛。罗马帝国基督教化后，密特拉教始衰。据认为，密特拉教对早期基督教的形成，曾有一定影响。——译者注


〔265〕
 据密特拉教之说，太阳神遣使者命密特拉杀牡牛献祭。密特拉只好从命。白牡牛一死立即化为月，其外皮成为恒星、行星遍布的苍穹。始初的谷穗和葡萄生于牛尾和牛血。万物生于牡牛的阴茎所流之血以及所谓“神种”。牡牛既死，世界继而始现，善恶之争衡随之开始。——译者注


〔266〕
 摩尼教（Манихейство；Manichaeism），公元3世纪兴起于古代波斯，因创始人摩尼而得名；在琐罗亚斯德教义的基础上，吸取基督教、诺斯替教派、佛教等教义的成分，形成其别具一格的教义。其精义为所谓“二宗三际论”。“二宗”系指光明和黑暗，亦即善和恶；“三际”系指初际、中际、后际，亦即过去、现在和未来。据摩尼教之说，“后际”即是世界从被造至“劫灭”、复归于“初际”的过程；迨至“后际”（终结时期），“真妄归根，明既归于大明，暗亦归于积暗，二宗各复，两者交归”。在始初时期（初际），存在所谓“平衡”：光明在上，黑暗在下。在中间时期（中际，即现今），光明与黑暗两本原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相混相间，互有胜负。在终结时期（后际），光明最终战胜黑暗，与之分离，永远成为纯净者。摩尼教的二元论极为繁复冗杂。其基础为琐罗亚斯德教的二元论，又从基督教承袭了弥赛亚观念，将摩尼奉为光明的使者。据摩尼教之说，光明（善）的存在或王国与黑暗（恶）的存在或王国相互对立。至高善神泽尔万，又称为“光明之父”，亦即大明神。世界创造之后，亦即“中际”，黑暗之力侵入光明王国，并与光明分子相混。光明王国的主宰——大明神，率其使者或从者与黑暗王国的主宰及其僚属进行持久的争斗。大明神最后派遣先知摩尼，黑暗在“后际”终于被战胜；光明与黑暗两种分子彼此分离，光明王国与黑暗王国得以恢复，犹如初际。而为了与邪恶之力进行斗争，使善和义获胜，世人应积极参与善与恶之争。——译者注


〔267〕
 亚齐德教派（Йазиды，Езиды；Yazidi），又称“耶济德教派”，与琐罗亚斯德教相近；“耶济德”一词，来自玛兹达教对天使的称谓。亚齐德教派教义中，具有基督教（聂斯脱利派）、犹太教、伊斯兰教的成分。该教派后又承认《古兰经》、《圣经》。他们崇拜孔雀天使，笃信孔雀天使与其他6位天使在至高上帝的统领下管辖宇宙，至高上帝在创造宇宙后便不再亲自管辖。他们否认恶之存在，亦不笃信罪、魔鬼和地狱。据他们看来，魔鬼在上帝面前忏悔傲慢无礼之罪，并获得赦免。亚齐德教派持守洗礼、割礼，笃信独一神亚兹丹。亚齐德教派的追随者，为居于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叙利亚、亚美尼亚、格鲁吉亚等地的库尔德人。他们居住分散，而组织严密，以“教宗”为最高宗教首脑，以“大君”为世俗领袖。据截至1996年的有关统计资料，全世界约有亚齐德教派追随者300000（伊拉克——170000，土耳其、伊朗、叙利亚——25000，亚美尼亚——52000）。——译者注


〔268〕
 “伽巴尔”（Гебры；Gabar，Gheber），伊朗境内留存的琐罗亚斯德教徒之称谓。公元7世纪阿拉伯人征服伊朗后，仍有极少数伊朗人不愿改信伊斯兰教，至今坚持原信仰和生活习俗，被称为“伽巴尔”。20世纪70年代初，约有21000人，分布于克尔曼和亚兹德以及德黑兰等地区，并保留有琐罗亚斯德教的圣火庙；其生活方式和习俗与印度等地区的帕西人相近似。又据《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2008年鉴》，伊朗境内信奉琐罗亚斯德教者有178万。——译者注


〔269〕
 帕西人（Парсы；Parsi），据《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2008年鉴》，现今居于印度境内的帕西人，约为21万。其语言属印欧语系印度·雅利安语；公元7～10世纪，自伊朗陆续迁来，仍信奉琐罗亚斯德教（拜火教），祭仪中依然使用阿维斯陀文和巴列维文。——译者注


〔270〕
 犹太人（Hebrew，Jews），古称“希伯来人”，公元前13世纪前后迁来，公元前11世纪建立以色列王国，犹太教亦随之逐渐形成；现部分居于以色列（约408万），以色列境内犹太教信奉者约496万（《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2008年鉴》），大部分散居世界各地；又说，全世界犹太人共约1362万（20世纪90年代）。——译者注


〔271〕
 圣传（Tradition），又译“口传”、“教会传承”；据说，教父时期已有与《圣经》并列的“圣传”，当时系指被认定为先知、使徒所口传之“上帝启示”的种种零散文典。又说，所谓“圣传”为具有上帝启示性的宗教教义和章规之“总和”，早在教会最终确立前即已形成。据教会看来，“圣传”与圣典具有同等价值。神学界亦有这样的观点：“圣传”高于圣典。就基督教而言，“圣传”仅为东正教和天主教所承认；新教教会只将“圣书”归之于“上帝启示”，而将“圣传”视为人类活动的产物。——译者注


〔272〕
 所谓“圣经学”（Библеистика；Bibliology），亦即“圣经考证学”、“圣经评断学”。对《圣经》之“历史的”考证旨在：对《圣经》中的叙述、诸卷书的起源进行探考和阐述，揭示其赖以形成的历史条件等。它不受教会及会堂之“历史编纂学”既定模式的限制。斯宾诺莎的《神学政治导论》（1670年），开其先河。让·阿斯特吕克、威·德·韦特、尤·韦尔豪森等，均作出卓越的贡献。对《新约全书》的历史考证，属公元19世纪。费·鲍尔、大卫·施特劳斯、布鲁诺·鲍威尔做了大量工作，提出并论证了关于《新约全书》诸卷书之由来的科学论点。对《圣经》之理性主义的批判，旨在论证将《圣经》奉为宗教信仰对象和神启之作是站不住脚的；其古典事例，见诸法国启蒙思想家（诸如让·梅叶、伏尔泰、保·昂·霍尔巴赫等）的著述。——译者注


〔273〕
 《索费里姆》（希伯来文Sopherim），犹太教典籍，形成于公元前5世纪至前200年，是为对《圣经》律法和伦理规范的讲解和诠释。——译者注


〔274〕
 据《圣经·创世记》所述，上帝用泥土造了第一个男人，名叫“亚当”，又以亚当的肋骨造其妻夏娃，同置于伊甸园中；后来，二人违背神命，擅自吃禁果而获罪被逐。据基督教之说，亚当之罪传给后世子孙，称为“原罪”。——译者注


〔275〕
 所谓“圣录”（Ketuvim），通常被视为《旧约全书》的第3部分，亦即犹太教最后确认为《圣经》的诸卷书，包括：3卷诗歌集——《诗篇》、《雅歌》、《耶利米哀歌》；3卷文艺体裁的哲理书——《箴言》、《约伯记》、《传道书》；2卷宗教轶事书——《路得记》、《以斯帖记》；合为一卷书之《以斯拉记》与《尼希米记》（在希伯来文《圣经》中，两者合为一书）；《历代志》（上、下卷），实则为“历史书”；属启示文学之作的《但以理书》。各卷书成书年代不一，大致编成于公元前2世纪。又据传统之说，由《约书亚记》至《以斯帖记》共12卷书，称为“历史书”（《旧约全书》第2部分）；由《约伯记》至《雅歌》共5卷书，称为“诗歌·智慧书”（《旧约全书》第3部分）。所谓“圣录”十分庞杂，包括礼仪诗歌、抒情诗、智慧文学、史书、启示文学等，公元1世纪末始确定为《圣经》之“正典”。——译者注


〔276〕
 据《圣经》希腊文“塞普图阿金特”（Septuagint）译本（即“七十子本”），《旧约全书》尚有所谓“次经”，亦即：《多比传》、《犹滴传》、《所罗门智训》、《西拉之子耶稣智慧书》（又译《便西拉圣训》）、《巴录书》、《以斯拉第二、第三书》、《马加比三书》。上列各卷书，均未列入犹太正典圣经。


〔277〕
 百科全书派（Энциклопедисты；Encyclopedists），18世纪以德·狄德罗为首的法国启蒙运动的一批活动家，因致力于出版“百科全书”（即《科学、艺术和工艺详解词典》），故名。“百科全书”成为反对专制制度、封建主义、教会和宗教的喉舌，并成为自由思想和无神论同封建主义和教会进行斗争的堡垒。其哲学观点和政治主张虽不尽相同，但都坚决反对天主教会、经院哲学以及封建等级制度。弗·恩格斯指出：由于百科全书派的巨大影响，“唯物主义就以其两种形式中的这种或那种形式——公开的唯物主义或自然神论，成了法国一切有教养的青年的信条。”（《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5页）——译者注


〔278〕
 雅赫维（Jahweh，Yahveh），为《旧约全书》中的古犹太神（又译“亚卫”）。犹太教禁呼其名，而代之以“阿多乃”或“阿东乃”（adhonay，“吾主”、“我主”）。雅赫维被奉为犹太教的“唯一真神”，其名在希伯来文《圣经》中写作JHWH（希伯来文仅记辅音，不记元音），据近代学者推断，应读作“雅赫维”。又说，基督教神学家误将adhonay中的元音嵌入JHWH，遂读作“耶和华”，基督教徒中并长期沿袭。《旧约全书》的俄译本中，雅赫维其名几乎均为“主”所替代；在西方一些语言的译本中，亦代之以含义相近似之称谓。在古犹太宗教中，雅赫维始而被奉为犹大支派的部落神，后演化为所谓“全人类之神”、天与地的创造者。据犹太教的观念，雅赫维通过“立约”与以色列之民相关联。——译者注


〔279〕
 尤·韦尔豪森早在1892年即对《旧约全书》前6卷进行研究。在其所著《以色列史导论》一书中，他依据大量历史资料和《圣经·旧约全书》前6卷文字的释析，对所谓“摩西五经”之由来有所探讨，认定其滥觞即是公元前6或前5世纪辑成的《祭司法典》。这一论点对《圣经》的考证和研究影响极大。韦尔豪森将摩西视为所谓“律法书”的编撰者，从而给传统的宗教之说以沉重打击。他并著有《以色列和犹太史》（1894年）。——译者注


〔280〕
 埃洛希姆（Elohim），《旧约全书》中雅赫维的称谓之一。其字根E1，闪米特语意为“神灵”。1929年发现的沙姆拉角泥版文书中载有其名。其希伯来文词根为Elah，意为“敬拜”、“崇拜”；“埃洛希姆”意即“崇拜的对象”。“埃洛希姆”这一称谓（亦即“上帝”），见诸《创世记》31次，见诸《旧约全书》约2500余次。“埃洛希姆”似为复数（希伯来文im，通常为复数的词尾）。《创世记》（1：26）载：埃洛希姆（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像，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据基督教之说，复数之埃洛希姆（上帝），系指三位一体之神，即具有圣父、圣子、圣灵三位格。——译者注


〔281〕
 所谓“律法书”（“摩西五经”）为《旧约全书》前5卷书的基督教和犹太教称谓。据《圣经》考证可推断：现存的所谓“律法书”，形成于约500年的漫长时期。《旧约全书》第6卷书《约书亚记》，大致形成于同一时期，与所谓“摩西五经”合称“六经”。公元前10至前9世纪，古犹太地区形成一典籍，现今学术界称之为“雅赫维本”。其特征在于：上帝被称为“雅赫维”（这一典籍似为南部犹太国家的思想意识的体现）。该卷本叙述上帝创世至摩西亡故以及约书亚为攻占迦南而进行的征战。在大体同一时期，可能为期迟数十年，在北部国家——以色列亦形成一典籍，称为“埃洛希姆本”（即“埃典”，亦称“神典”）。其特征在于：述及之神（上帝），即埃洛希姆，为复数（这一典籍似反映以色列国家的思想意识）。该卷本叙述从亚伯拉罕被召迄至约书亚占领迦南之事态。约公元前621年前后，第3部典籍《申命记》形成，后纳入所谓“摩西五经”。该卷本以摩西在摩押平原向以色列人讲述的形式，追忆40年的旷野生涯，重申律法，劝告以色列人恪守“盟约”，一心事奉上帝。在巴比伦囚虏期间或结束后不久，犹太祭司们编成《祭司法典》（德文Priestercodex，意即“祭司经卷”），即由先知以西结的门徒于公元前6世纪中叶在巴比伦编成，涉及种种民事律法和祭仪规章，其内容可见于《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上述诸典籍历经数百年的交融，迨至公元前5世纪，最终形成《旧约全书》中被称为“摩西五经”的诸卷书。约公元前444年，以斯拉予以编纂，并以所谓“摩西五经”的形式予以颁布。——译者注


〔282〕
 公元前598年，新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攻占耶路撒冷，掳走国王约雅斤及众多王公贵族、手工业者。公元前586年，尼布甲尼撒二世再次攻占耶路撒冷，灭犹太王国，俘大批犹太臣民，并囚于巴比伦，史称“巴比伦囚虏”。所谓“巴比伦囚虏”（意即“俘虏”），又泛指这一历史时期，亦即“犹太人受难时期”。公元前538年，波斯国王居鲁士陷巴比伦，犹太“囚虏”得返巴勒斯坦，重建耶路撒冷。一些史学家认为，犹太人曾多次被掳至巴比伦。——译者注


〔283〕
 《圣经·旧约全书》被视为犹太教的“圣典”，包括所谓“律法书”、“先知书”、“圣录”3部分。因书中叙述上帝与犹太民族在西奈山立约，犹太教故称之为“约书”。基督教继承此说，但认为：基督以其流血罹难而在上帝与人之间缔结“新约”，故将承袭自犹太教的《圣经》视为《旧约圣经》。现流传本主要有：耶路撒冷的希伯来文本和公元前3至前2世纪的亚历山大希腊文译本（即《七十子希腊文本》）。《新约圣经》为基督教的经典，包括所谓“福音书”、《使徒行传》、所谓“使徒书信”、《启示录》，各卷书陆续成书于公元1世纪末至2世纪下半期。据《圣经》考证，《旧约圣经》大多数卷书的作者，与教会之说迥然不同。整部《旧约圣经》成书年代，囊括公元前9世纪至前2世纪60年代这一漫长时期。《新约圣经》诸卷书成书的次序与“正典”编排以及基督教传统之说亦不相同。据考证，公元68年下半年至69年初，《启示录》最先成书；公元1世纪90年代末和2世纪初，所谓“书信”中一些卷相继编成；公元2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所谓“福音书”编成；公元2世纪下半期之初，《使徒行传》和所谓“书信”的其他诸卷编成。——译者注


〔284〕
 艾赛尼派（希腊文Esseni，意即“虔诚者”；Essenes），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世纪犹太教一派别，主要成员为下层群众。马加比王朝末期（公元前1世纪中期），艾赛尼派遭受迫害，避居农村或山区，建立互助社团。其社团生活有着高度组织性，财产公有，蓄奴遭受谴责，人人必须从事体力劳动。他们严守律法、教规，过严格的禁欲生活，潜心于求得解脱；公元66年，曾奋勇参加反对罗马统治者的斗争。据探考，居于濒临死海的库姆兰地区之宗教社团，属艾赛尼派，信奉犹太教，但不承认最高祭司，自称“光明之子”、“贫苦者”、“粗俗者”，并笃信：“光明之子”与“黑暗之子”的决战必将来临，恶将被战胜。居于领导地位者为祭司，“新社员”听命于“老社员”。相传，社团的创始人为一“公义的导师”，后为一“渎神的祭司”逼迫致死。该社团成员笃信：他将复返世间。库姆兰社团的思想意识，对早期基督教的形成有一定影响。——译者注


〔285〕
 库姆兰（Qumran），位于死海西北岸。1947至1950年，考古学家在库姆兰等地发现一些《圣经》古卷，称为“死海古卷”或“库姆兰经卷”。陆续发现的残篇，迄今已约有4万件，大多以希伯来文和阿拉米文书写于羊皮卷上。《库姆兰古卷》一般包括3部分：《旧约全书》之古希伯来文本以及希腊文和阿拉米文译本；《旧约全书》“外典”之古希伯来文本和阿拉米文本；库姆兰社团成员的文集（诸如《社团章程》、《战斗卷》、《赞词卷》、《预言释析》等）。《战斗卷》中，对光明和义之王国与黑暗和恶之王国的最后决战有所描述。《预言释析》中述及其创始者——“公义的导师”，被视为耶稣基督之原型。——译者注


〔286〕
 贝都英人（Bedouins），阿拉伯地区和北非沙漠地区从事游牧的阿拉伯人，又译“贝都因人”（“贝都英”，阿拉伯语意为“住帐篷的游牧者”），操阿拉伯语，属闪－含语系闪语族。——译者注


〔287〕
 参阅本书第8～9页。——译者注


〔288〕
 弗·恩格斯写道：“现在，我已经完全弄清楚，犹太人的所谓圣书不过是古代阿拉伯的宗教传说和部落传说的记载，只是这些传说由于犹太人和与他们同一个族系但从事游牧的邻族早已分离而有了改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250页）——译者注


〔289〕
 参阅Ю. 韦尔豪森《以色列史导论》，圣彼得堡1909年版第286、300页。


〔290〕
 所谓“王国时期”，系指希伯来民族历史的一个阶段，始于公元前1028年扫罗即位为王，终于公元前933年所罗门亡故，中间包括大卫秉政的40年。大卫和所罗门在位期间，是统一的以色列王国的黄金时期。——译者注


〔291〕
 犹太教的逾越节（犹太教历尼散月14日），亦即基督教的复活节。据《出埃及记》载，摩西率以色列人出埃及时，上帝命宰杀羔羊，涂血于门楣，以便天使击杀埃及人长子时，见有血的标记之家便越门而过，故有逾越节。据考，此节由来颇为古远；始而为古犹太畜牧者的节日，后又成为农业部落的节日，旨在祈求神灵保佑春季产仔以及农作物丰收。伴随对雅赫维之崇拜的发展，这一节日与“出埃及”、期待弥赛亚等相结合。——译者注


〔292〕
 参阅Ю. 韦尔豪森《以色列史导论》，圣彼得堡1909年版第79页；Н. М. 尼科利斯基《犹太人节期和基督教祭仪之由来》，戈梅利1926年版。


〔293〕
 阿撒泻勒（Азазел；Azazel），古犹太人所信之荒漠精灵，其形象为一牡羊。在所谓“赎罪日”，祭司将全民之罪移于牡羊，将其逐入旷野荒漠。《利未记》载：“亚伦要把赎罪祭的公牛奉上，为自己和本家赎罪；也要把两只公山羊安置在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为那两只羊拈阄，一阄归与耶和华，一阄归与阿撒泻勒。亚伦要把那拈阄归于耶和华的羊献与赎罪祭；但那拈阄归与阿撒泻勒的羊，要活着安置在耶和华面前，用以赎罪，打发人送到旷野去，归与阿撒泻勒。”（16：6～10）“亚伦为圣所和会幕并坛献完了赎罪祭，就要把那只活着的公山羊奉上。两手按在羊头上，承认以色列人诸般的罪孽、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的罪愆，把这罪都归在羊的头上，藉着所派之人的手，送到旷野去。”（16：20～21）“替罪羊”这一称谓，便源出于此。又据《以诺书》（“伪经”）以及《塔木德》所述，阿撒泻勒为堕落的天使。据一些基督教派别看来，“阿撒泻勒”为撒但的称谓。——译者注


〔294〕
 参阅Ю. 韦尔豪森《以色列史导论》，圣彼得堡1909年版第96～97页。


〔295〕
 А. 拉诺维奇：《古代犹太宗教简史》，莫斯科1937年版第133～134页。


〔296〕
 安息日（Суббота；Sabbath），犹太教每周一天的“圣日”。据《圣经》所述，安息日为上帝所立；上帝在6天内创造宇宙万物，第7天完工休息，“神赐福给第7日，定为圣日”（《创世记》，2：3）。据说，一年之中有两个月的7、14、21、28日，古巴比伦人不事劳作，笃信上述时日不吉。据考，安息日与古代东方民族的月亮崇拜不无关联；其原型似为古巴比伦的“沙巴图”节——“满月日”。据推测，巴比伦人的安息日袭自古苏美尔人，迦南人的安息日袭自巴比伦人，古犹太人的安息日袭自迦南人。——译者注


〔297〕
 犹太人素有禁食猪肉之习。研究者们力图对此加以阐释，往往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些人将其缘起归之于纯理性的、卫生的范畴，——似乎气候炎热，食用猪肉，有害无益。然而，据我们所知，许多民族虽地处热带，仍以猪肉为佳肴。另一些人则认为：这一禁忌乃是图腾崇拜范畴塔布化之遗风，——似曾将猪奉为图腾，即神圣之物（“神圣”与“不洁”两概念相近似）。然而，家养猪泵曾被奉为图腾，尚无任何佐证。况且，猪豕绝不可能被奉为游牧部落之图腾。其原因在于：游牧部落从无饲养此类动物之习。——作者注


〔298〕
 阿舍拉（Ашера；Asherah），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安纳托利亚、乌加里特、腓尼基、迦南、赫梯等古老神话中的大地女神、保护神、至尊母神，又被视为至高神伊卢的配偶阿西拉特的另称。《圣经》中译作“亚舍拉”。《旧约全书》中多次述及其像，诸如：“造了可憎的偶像亚舍拉”（《历代志》下卷，15：16），“因她造了可憎的偶像亚舍拉，亚撒砍下她的偶像”（《列王纪》上卷，15：13），“在殿内立雕刻的亚舍拉像”（《列王纪》下卷，21：7）。古以色列人竖立于山冈上、绿树旁之像，多为该女神之像（《列王纪》下卷，17：10；《耶利米书》，17：2）。又说，摩西禁止在雅赫维（耶和华）祭坛之侧竖立树桩或柱像，因其与该女神之像相似，为神（雅赫维）所憎恶（《申命记》，10：21；《士师记》，6：25、30；《列王纪》下卷，23：6）。犹太王亚撒砍下其祖母玛迦所立之亚舍拉神像，“烧在汲沦溪边”，并贬其祖母之位（《列王纪》上卷，15：13）。王者玛拿西因在耶路撒冷圣殿立亚舍拉神像，遭到先知谴责（《列王纪》下卷，21：2～11）。——译者注


〔299〕
 《圣经·出埃及记》有如下记述：“法老听见这事，就想杀摩西；但摩西躲避法老，逃往米甸地居住。”（2：15）“摩西甘心和那人同住，那人把他的女儿西坡拉给摩西为妻。”（2：21）“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忒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到了上帝的山，就是何烈山。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3：1～2）“耶和华上帝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3：4）——译者注


〔300〕
 雅赫维（Яхве；Jahweh，Yahveh），亦译“亚卫”，始而为犹大支派的部落神，且为众神之一，而非独一神，后演化为“全人类”之神、创世者。《旧约全书》中的古犹太神，犹太教严禁信者呼其名，而代之以“阿多乃”（“我主”）。迄至19世纪，文献典籍中仍沿用其不正确的读音——“耶和华”。据《旧约全书·出埃及记》（3：13～15）所述，上帝亲自将其名启示给摩西：“我是自有永有的”……“耶和华（即雅赫维）是我的名”。“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出埃及记》，34：5、6）“雅赫维”（即“耶和华”），希伯来文似意为：“我是”、“我永存”、“万有之主”等。一些学者认为：《圣经》汉译本今后修订时应将其译为“主”或“雅赫维”（“亚卫”）。又说，犹太教通常禁呼其主神之名。“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出埃及记》，20：7）希伯来文《圣经》中，通常以JHWH代之；据揣测，颇有可能意为“永存者”，似尚有“创世者”之意。——译者注


〔301〕
 参阅А. 拉诺维奇《古代犹太宗教简史》，莫斯科1937年版第177～178页。


〔302〕
 撒保特（Sabaoth，Zebaot），犹太教所信之神的称谓之一，见诸《旧约全书》一些卷书，通常与“万军之主”合用，似有“统摄者”、“力之主宰”之意。“又恐怕你向天举目观看，见耶和华你的神为天下万民所摆列的日、月、星，就是天上的万象，……”［《申命记》，4：19；“万象”似亦为天界的“众武士”，而雅赫维（耶和华）为其“主宰”］。“你能按时领出十二宫吗？能引导北斗和随它的众星吗（“星”原文作“子”）？你知道天的定例吗？能使地归在天的权下吗？”［《约伯记》，38：32、33；雅赫维（耶和华）亦被视为天界众星体的“主宰”］。犹如天界，世间亦有雅赫维（耶和华）之军：“正满了四百三十年的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出埃及记》，12：41）又说，星宿亦参与战斗：“星宿从天上争战，从其轨道攻击西西拉。”（《士师记》，5：20）雅赫维（耶和华）之称谓——“撒保特”，似意即“万有”、“万民”、“万军”之主宰。“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从天上赞美耶和华，在高处赞美他。他的众使者都要赞美他，他的诸军都要赞美他。日头、月亮，你们要赞美他。放光的星宿，你们都要赞美他。天上的天和天上的水，你们都要赞美他。愿这些都赞美耶和华的名，因他一吩咐便都造成。”（《诗篇》，148：1～5）所谓“耶和华的名”，似即指其这一称谓。——译者注


〔303〕
 便雅悯（Benjamin），为雅各之幼子；便雅悯支派为以色列的12支派之一。希伯来统一王国于公元前933年分裂后，以罗波安为首的犹大支派和便雅悯支派（大部分）在南部建立犹大王国，并渐与其相融合。便雅悯支派的小部分与北方的10支派在北部组建以色列王国。后来，犹大王国的以色列人成为犹太人历史的主体。——译者注


〔304〕
 “愿全能的上帝赐福给你，使你生养众多，……”“我是全能的上帝……”（《创世记》，28：3，35：11）“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的上帝，至于我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出埃及记》，6：3）——译者注


〔305〕
 参阅А. 拉诺维奇《古代犹太宗教简史》，莫斯科1937年版第171页；Н. М. 尼科利斯基《宗教史论集》，莫斯科1974年版第38～147页。


〔306〕
 除酵节（Маццот，来自Matza，意即“饼”；英文Festival of Unleavened Bread），犹太教的节期之一，犹太教历尼散月（公历3～4月间）14日晚至21日晚。节日期间，皆吃无酵饼，故名。逾越节与除酵节，原为两个不同的节期；前者行之于尼散月14日晚，后者则始于尼散月15日，持续7日。后来，两者合而为一。烤制无酵饼的习俗，乃是一种原始法术仪式的遗迹。其要旨即在于：烤制食物全以新收获之粮，而禁用旧面之酵母。据信，烤饼是为田野精灵之躯体；逢此节期，分而食之，将对来年五谷丰收有法术灵效。后来，其宗教涵义发生变易。除酵节的祭品为当年收割的第一捆稼禾。据揣测，它始而似为农事节期，又可能是古代迦南地区原居民的节日。除酵节似溯源于图腾崇拜和法术。公元前13世纪，古犹太人转入定居，这一习俗逐渐取代尤为古老的、游牧者的仪俗——以头生羊羔向荒漠精灵献祭。伴随雅赫维崇拜的强化，这一古老习俗又同“出埃及”相联属（《出埃及记》12：15～20）。——译者注


〔307〕
 逾越节（Пасха，希腊文pascha，希伯来文pesach；英文Pasch），犹太教的三大节日之一。远古时期，犹太人结为游牧部落；每逢春季接羔之际，则度此节期，并以羊羔向沙漠和草原之“精灵”献祭。伴随古犹太人转入定居和渐事耕种，此节则与所谓庆收获之肇始的节期相合。后来，犹太人的这一节期，又与《圣经》传说中的“出埃及”相联属。“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日，各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头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作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头生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出埃及记》，12：1～13）此节行于公历3～4月间。据考，逾越节始而似为游牧者的节日，人们以小牲畜向神灵献祭，祈求保佑人畜兴旺；涂抹牲畜之血，则是为了驱除邪祟。此节由来颇为古远，亦可能是古闪米特人的节日。——译者注


〔308〕
 五旬节［Щеббуот（Пятидесятнида）；Pentecost］，始而为古犹太人的农事节期，旨在庆小麦之收割；后成为犹太民族和犹太教的三大节日之一；另见本书第462页注②。——译者注


〔309〕
 住棚节［Суккот（Праздник кущей）；Sukkoth，Festival of Shelters］，古犹太人袭自迦南人的农事节期；始而旨在欢庆岁终水果之收藏，后成为犹太民族和犹太教的三大节日之一。每年自犹太教历提什黎月（公历9～10月间）15日开始，持续7或9天。届时，除病弱者外，均住进临时搭就的棚中，以纪念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入迦南后、历时40年的栖身帐篷生涯。《利未记》载：“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这七月十五日是住棚节，要在耶和华面前守这节七日。……要将火祭、燔祭、素祭、祭物并奠祭，各归各日，献给耶和华。……你们收藏了地的出产，就从七月十五日起，要守耶和华的节七日。第一日为圣安息，第八日也为圣安息。第一日，要拿美好树上的果子和棕树上的枝子，与茂密树的枝条，并河旁的柳枝，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欢乐七日。……你们要住在棚里七日，凡以色列家的人，都要住在棚里，好叫你们世世代代知道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曾使他们住在棚里。’”（23：33～43）——译者注


〔310〕
 参阅Н. М. 尼科利斯基《犹太人节期和基督教祭仪之由来》，戈梅利1926年版第36～47页。


〔311〕
 米堤亚为伊朗高原西北部的奴隶制国家，约公元前8世纪立国，于公元前605年灭亚述帝国，获两河流域北部地区，继而侵入小亚细亚，公元前550年为波斯国王居鲁士所灭。米堤亚人与波斯人同源。——译者注


〔312〕
 公元前7世纪，犹太王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乃至沦为亚述帝国的藩属，被迫接受异族的宗教；约公元前621年，国王约西亚实行宗教改革，废除偶像崇拜，大力发动以重修圣殿为中心的民族复兴运动。——译者注


〔313〕
 公元前165年，马加比起义取得胜利，恢复对耶路撒冷圣殿的奉献。据《马加比传》载，马加比率以色列人战胜顽敌，重修祭坛一座，将破毁的圣殿修葺一新，并举行盛大庆典。为志此事，犹太人每年在犹太教历基色娄月（公历11～12月间）25日起大事庆祝，持续8日，是谓“修殿节”。——译者注


〔314〕
 《申命记》为所谓“律法书”中最晚见之于世者，对后世犹太教颇有影响。据《列王纪》下卷（第22章）和《历代志》下卷（第34章）所述，犹太王约西亚下令修葺圣殿时，大祭司希勒家发现从未见过的所谓“律法书”，遂据以对当时的犹太教进行改革（通常认为约当公元前622年）。不少学者认为该书即是《申命记》。据推断，此书可能是当时为“托古改制”而编撰，成书约在公元前7世纪中叶。——译者注


〔315〕
 《旧约全书·利未记》第1～8章对所谓“平安祭”、“感谢祭”、“赎愆祭”（“赎罪祭”）有详细表述和规定。“若有人听见发誓的声音，他本是见证，却不把所看见的、所知道的说出来，这就是罪，他要担当他的罪孽。或是有人摸了不洁的物，无论是不洁的死兽，是不洁的死畜，是不洁的死虫，他却不知道，因此成了不洁，就有了罪。或是他摸了别人的污秽，无论是染了什么污秽，他却不知道，一知道了，就有了罪。或是有人嘴里冒失发誓要行恶、要行善，无论人在什么事上冒失发誓，他却不知道，一知道了，就要在这其中的一件上有了罪。他有了罪的时候，就要承认所犯的罪，并要因所犯的罪，把他的赎愆祭牲，就是羊群中的母羊，或是一只羊羔，或是一只山羊，牵到耶和华面前为赎罪祭。至于他的罪，祭司要为他赎了。”（《旧约全书·利未记》，5：1～6）“人献供物为平安祭，若是从牛群中献，无论是公的、是母的，必用没有残疾的献在耶和华面前。……若是从羊群中献，无论是公的、是母的，必用没有残疾的。……人的供物若是山羊，必在耶和华面前献上。”（《旧约全书·利未记》，3：1～12）“人献与耶和华平安祭的条例乃是这样：他若为感谢献上，就要用调油的无酵饼和抹油的无酵薄饼，并用油调匀细面作的饼，与感谢祭一同献上。”（《旧约全书·利未记》，7：11～13）——译者注


〔316〕
 参阅《恩格斯致马克思（1846年10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5页。——译者注


〔317〕
 普林节（Пурим；Purim），犹太教节期，一译“普珥节”，又称“掣签节”。每年在犹太教历亚达月14日度之（公历2～3月间）。据《以斯帖记》所述，波斯王亚哈随鲁选立犹太少女以斯帖为后。不久，因以斯帖养父末底改不肯向大臣哈曼跪拜，哈曼奏请杀末底改和国内所有犹太人。亚哈随鲁准其所奏，后经以斯帖恳求，又予以驳回，并将哈曼处死。哈曼曾抽签择定亚达月13日屠杀犹太人，犹太人则以该月14日为节期（“普林”一词，希伯来文原意为“签”）。《以斯帖记》载：“末底改记录这事，写信与亚哈随鲁王各省远近所有的犹大人，嘱咐他们每年守亚达月十四、十五两日，以这月的两日为犹大人脱离仇敌得平安、转忧为喜、转悲为乐的吉日。在这两日设筵欢乐，彼此馈送礼物，周济穷人。于是，犹大人按着末底改所写与他们的信，应承照初次所守的守为永例。是因犹大人的仇敌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设谋杀害犹大人，掣普珥，就是掣签，为要杀尽灭绝他们。……各省各城、家家户户、世世代代记念遵守这两日，使这普珥日在犹大人中不可废掉，在他们后裔中也不可忘记。……以斯帖命定守普珥日，这事也记录在书上。”（9：20～32）据说，这一节日似袭自外族（古巴比伦等）；末底改和以斯帖的原型似为古代两河流域之大神马尔都克和女神伊什塔尔；哈曼和瓦实提（被废之王后）似为邪恶之神乌曼和玛什提。前者战胜后者，意味着光明之力战胜黑暗之力。——译者注


〔318〕
 参阅本书第391页及注①。——译者注


〔319〕
 参阅Ю. 韦尔豪森《以色列史导论》，至彼得堡1909年版第262～272页。


〔320〕
 据基督教教义，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因受蛇诱惑擅食禁果而犯罪。此罪成为整个人类的原始罪过，传诸后世子孙，绵延不绝，故称“原罪”。——译者注


〔321〕
 参阅本书第392页及注①。——译者注


〔322〕
 关于这一“圣经”之说的由来，另有一种见解。詹姆斯·弗雷泽对此不乏精到的揣测。他认为，据始初文本（现已佚），这一神话故事则迥然不同，而且较合情理。相传，上帝派遣蛇晓谕世人：要摘食生命树上的果实，切不可摘食死亡树上的果实。而蛇“比一切活物更狡猾”。它居心叵测，擅自篡改神谕，企图独自享用生命树之果（与广为流传的“假传神谕”毫无二致）。这一故事复经改铸，蛇已非传达神谕，而是恣意妄为，最终干出这种损人而毫不利己的勾当。（詹·弗雷泽《（旧约全书）中的民间创作》第1卷，伦敦1919年版第47、76～77页）——作者注


〔323〕
 《圣经·撒母耳记》下卷载：“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怒，就激动大卫，使他吩咐人去数点以色列人和犹大人。”（24：1）《历代志》上卷载：“撒但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激动大卫数点他们。”（21：1）——译者注


〔324〕
 古伊朗宗教的影响之痕迹并不限于此。据一些研究者（如阿·德雷夫斯）看来，《圣经》中提及的天使长米迦勒，即是伊朗信奉的尚武之神密特拉。——作者注


〔325〕
 希腊化时期通常指：公元前334年马其顿之亚历山大开始东侵至公元前30年罗马灭托勒密王朝（埃及）。在此期间，奴隶制在地中海东部和亚洲西部获得进一步发展，希腊同其他民族和地区的经济和文化获得广泛交流。——译者注


〔326〕
 所谓“圣殿”，为古犹太人宗教和政治活动的中心，位于耶路撒冷；相传，为以色列王所罗门于公元前10世纪所建（正值以色列和犹太联合王国的鼎盛时期），后遭巴比伦人焚毁；公元前6世纪获重建，这一时期称为“重修圣殿时期”。——译者注


〔327〕
 拉比（Раввин；希伯来文Rabbi），意为“师长”、“夫子”，原为犹太人对老师的尊称；后专指犹太教的司祭人员——专事讲解教规、律法和主持宗教仪式。拉比并被视为犹太人社团宗教生活和家庭生活事宜的裁决者。——译者注


〔328〕
 阿拉米语属闪－含语系闪语族西北语支，公元前7～前6世纪逐渐排挤阿卡得语，成为近东地区的通用语言，并曾取代希伯来语。阿拉米人（Aramaeans），公元前11～前8世纪分布于叙利亚、两河流域及中亚广大地区，曾建立若干国家，后与古迦勒底人、巴比伦人相融合。——译者注


〔329〕
 斐洛为亚历山大派犹太宗教哲学的主要代表。他试图将犹太教的神学同柏拉图及斯多葛派的哲学加以融合，认为柏拉图的理念与犹太教的天使形同一体，并提出“逻各斯”即是神之理性的主张，对后世基督教神学影响极大。——译者注


〔330〕
 诺斯替教派为伴随奴隶制的没落而兴起的神秘宗教派别，公元2至3世纪流布于希腊和近东各地。据其教说，存在一种神秘的“知识”（希腊语gnosis，音译“诺西斯”），掌握这种“知识”者［即“诺斯替科伊”（gnostikoi）］，便可克服物质的或肉体的罪恶，使灵魂得救。——译者注


〔331〕
 马其顿王朝安提利克四世晚期（约当公元前2世纪），老祭司马塔提亚以犹太教为号召，举行反叙利亚统治的起义，不甘屈从于叙利亚的祭司和民众纷纷加入起义行列。公元前167年，马塔提亚去世，其子犹大等继续率众奋战，并取得重大胜利。公元前165年，耶路撒冷圣殿宗教仪礼得以恢复。为志此事，遂立“修殿节”。所谓“马加比人”，因其领袖犹大的绰号“马加比”而得名。“马加比”意即“铁锤”。犹太教有“神立受膏者以铁杖打破列国诸王”之说（《旧约全书·诗篇》，2：7～9）。——译者注


〔332〕
 撒都该人（Саддукеи；希腊文Saddoukaioi；Sadducees），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世纪犹太教一派别，主要由祭司、贵族和富商组成；尊奉“律法书”，但不崇信“口传律法”。马加比王朝建立后，该派享有管理耶路撒冷圣殿的特权，并从该政权利益出发解释“律法书”。撒都该人承认“托拉”（“律法书”），否定产生于这一时期的弥赛亚观念、末世观念以及灵魂续存于冥世之说。在对待律法和“神启”问题上，撒都该人与法利赛人长期各执一词、相互攻讦。撒都该人保守、傲慢，对罗马统治者妥协让步，因而遭到人们的憎恶。他们并主张维持现状，惟恐基督教兴起。公元70年，古罗马军队摧毁耶路撒冷城。嗣后，撒都该人便不见于史册。——译者注


〔333〕
 法利赛人（Фарисей；希腊文Pharisaios，意即“分离者”；Pharisees），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世纪犹太教一派别，主要由文士和律法师组成，系从撒都该人一度主持的犹太公会中分离而出。他们除尊奉所谓“律法书”外，并崇信“口传律法”，注重维护犹太教传统和犹太人生活规范，笃信灵魂不死、肉身复活、神罚等，并冀望弥赛亚降临。其神学思想对后世犹太教影响极大，与基督教教义颇为相近。《塔木德》第1部分《密西拿》约于公元200年编成，法利赛人的观点亦纳入其中。据说，法利赛人之一言一行都有严格的戒规。人们指责他们拘泥于律法的词句，而忽视其精神。法利赛人又被视为政治派别，与撒都该人共同存在，却颇多相异之处。他们联合中间阶层，并赢得民众的拥护。法利赛人主张恪守宗教戒规，宣扬冥世续存等教义，对希腊化文化持敌对态度，以虚有其表的虔诚而闻名。公元前2世纪中期，法利赛人拥护马加比起义（即犹太人起义），后对罗马统治者采取不合作态度，但亦未积极反抗。公元70年，耶路撒冷被毁，法利赛人随之亦渐销声匿迹。——译者注


〔334〕
 《塔木德》（Талмуд；Talmud；希伯来文talmudh，原意为“教学”），犹太教的主要经典，又称“托拉”（Torah）。公元175至210年（或200年），“坦拿”（Tanna，“律法师”，即犹太教所谓“口传律法集”编注者）首领耶古达·伽那将口传律法文典编纂成书［一说，由众多“坦拿”（律法师）在两个世纪的漫长岁月中陆续汇集编纂，最后由犹大亲王在公元3世纪总其成，使其最终成书］，称为“密西拿”。公元5世纪下半期，《革拉马》继而编成，是为《密西拿》的释义和补编。两者合称“塔木德”。此书内容十分丰富，奴隶制度和新兴封建制度种种律法和精要、古犹太人的宗教观念、犹太教的仪规和教义、有关宇宙起源和人类起源的神话和传说等，无不囊括其中，涉及天文、地理、医学、数学、伦理、自然科学等众多领域。《塔木德》被视为犹太教律法的诠释和讲解之汇典。在犹太教传统中，其地位仅亚于《圣经·旧约全书》。《塔木德》又被视为犹太教的“口传律法集”，又有“口传托拉”之称。据犹太教之说，“托拉”是上帝授予犹太人乃至全人类的训示和律法。除见诸所谓“律法书”的“成文托拉”外，尚有“不成文的律法”、仪俗、对“成文律法”的诠释，称为“口传律法（托拉）”。《塔木德》便是“口传律法”的最高书面形式。又据《塔木德》的编纂者之说，所谓“口传律法”，系上帝在西奈山与所谓“律法书”同时启示给摩西。根据其内容，“口传律法”分为所谓“哈拉卡”与“哈加达”；依据体裁，则可分为所谓“米德拉西”与“密西拿”。犹太人所处的社会条件、不同时代和民族的宗教影响（主要是古代东方的），繁复冗杂地反映于《塔木德》。《塔木德》之成书，持续3世纪（公元5世纪前）。而作为“口头传承”，其产生则早在公元前2至前1世纪。从未见于犹太人往昔宗教意识之末世观念的复合体（有关世界终结、末日审判、死者复活、冥世报应等观念），在《塔木德》中有所反映。在《塔木德》中，犹太教仪礼的繁缛体系（248规章与365戒律）得以形成——译者注


〔335〕
 《密西拿》（Мишна希伯来文mishnah，原意为“教导”；Mishnah），犹太教经典《塔木德》前半部，即条文部分。全书共6编，63篇（每篇又分若干章节）：第1编，“泽拉伊姆”（“播种”），共11篇，记述大多与农事有关的章规和祝祷；第2编，“摩耶德”（“节期”），共12篇，记述宗教节期的种种仪规；第3编，“那希姆”（“妻室”），共7篇，记述家庭和离婚律法；第4编，“涅济金”（“毁伤”），共10篇，阐述民法和刑法诸问题；第5编，“科达希姆”，共11篇，阐述献祭仪规；第6编，“特哈罗特”（“洁净”），共12篇，阐述洁净仪规。《密西拿》为继《圣经》之后历史最悠久的权威性“口传律法”汇编，包容自先知以斯拉时期（约公元前450年）以来一些“口传律法”的诠释。众多律法师（文士），陆续汇集编纂，公元3世纪由犹大亲王总其成，最终成书［犹大亲王，即犹太教律法家、宗教和政治领袖犹大·哈·纳西（135～217/220年）；始于175年，任巴勒斯坦犹太人族长，同年倡导编纂犹太教口传律法集《塔木德》］。——译者注


〔336〕
 《革马拉》（Гемара；阿拉米文gemara，原意为“增补”；Gemara），犹太教经典《塔木德》的后半部，即释义部分，是为《密西拿》的补编和阐释，主要以阿拉米文写成；后来，往往单独称为“塔木德”。据说，巴勒斯坦派律法师和巴比伦派律法师分别提出各自的“革马拉”。双方虽相互咨询，却出现两种版本的“塔木德”。其中，所谓“密西拿”部分毫无二致，而所谓“革马拉”部分却各有所异。巴勒斯坦本《塔木德》历时约两个世纪，于公元400年前后成书。约公元500年前后，巴比伦本《塔木德》亦告完成；其内容较前者尤为丰富，因而尤为人们所崇重。——译者注


〔337〕
 《哈拉卡》（Галаха；希伯来文halakhah，原意为“规范”、“律法”；Halakhah），对犹太人的宗教生活和日常生活的守则均有详尽规定。其形成始于公元前4世纪（所谓文士，为使犹太教适应犹太民族新的生活条件，遂致力于《旧约全书》的诠释），公元1世纪臻于完备。古罗马和巴比伦的律法，对其形成影响极大。又说，所谓“哈拉卡”包容历年来逐渐形成的、关于犹太人宗教仪礼、日常生活、待人处世的全部律法和典章，其宗旨在于：保存并传授由西奈山的“上帝启示”产生或衍化的口头传承（原散乱无章，有待整理、编辑）。公元1世纪与2世纪之交，“拉比”阿吉巴着手于此，其弟子继承其业。公元3世纪初，这一“汇集”得以完成，称为“密西拿”；后又经犹大亲王（犹大·哈·纳西）编订，遂成为现今之《密西拿》，与后来形成的诠释之作《革马拉》合为一部典籍，即《塔木德》。——译者注


〔338〕
 《哈加达》（Агада；希伯来文haggadah，原意为“表述”；Haggadah），犹太教讲解《旧约全书》所援用的种种神话传说和奇闻轶事，其体裁大多为宗教诗文、寓言、民间故事以及格言警语，属拉比文学。其原始材料与所谓“律法书”相伴形成，始于公元前5世纪。希腊化时期文化、古罗马文化以及《阿维斯陀》，对其形成有巨大影响，所谓“哈加达”，长期口头流传，公元3至5世纪始编纂成书，与《哈拉卡》相并列入《塔木德》。其主旨在于宣扬种种宗教观念，特别是俯首听命于神意、逆来顺受、温顺平和等。——译者注


〔339〕
 《米德拉西》（Мидраши；希伯来文midrash，原意为“解释”；Midrash），犹太教讲解《圣经》之作，包括布道词、诠释、箴言等，援用众多传说，以表述有关自然界和社会的种种神秘观念以及有关温顺、忍让的规诫。此书为犹太教通俗性典籍，教徒自幼即须习读。所谓“米德拉西”，为公元4至12世纪的犹太教文典汇集，包容对《旧约全书》诸卷书之比喻性和教诲性的诠释以及诸如此类集本、律法师的说教；公元13世纪，汇编成书，并按《旧约全书》中诸卷书顺序排列。——译者注


〔340〕
 “托拉”（希伯来文torah，原意为“训诫”、“律法”），犹太教皮制“圣卷”，载有所谓“律法书”，亦为犹太教一切律法的统称以及所谓“律法书”之代称。每逢诵读“圣卷”，则须持守斋戒。——译者注


〔341〕
 塞法尔德·犹太人［Сефардские евреи；Sephardic（Sefardic）Jews］，原为居住于比利牛斯半岛的犹太人，操拉迪诺语；1492年被逐出西班牙，寓居法国、荷兰、英国、意大利、巴尔干半岛、土耳其、巴勒斯坦、北非等地。就持守犹太教仪礼而论，塞法尔德·犹太人较之居于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尤甚。——译者注


〔342〕
 阿什克纳济·犹太人［Ашкеназские евреи；Ashkenazic Jews］，原居住于莱茵河流域与法国毗邻地区，11至13世纪移居波兰、立陶宛、俄罗斯等地区，17世纪又移居西欧。其会堂仪礼已与日耳曼人的仪俗相浑融，与塞法尔德·犹太人所持有所不同。——译者注


〔343〕
 卡拉派（Караимы；希伯来文kara，意为“虔读者”，即“熟读《圣经》者”；Karaism），犹太教一教派；公元8世纪，兴起于巴比伦地区的犹太人中。创建时，其首领为阿南·本·大卫，因而又称为“阿南派”（Ананиты；Ananites）。据阿南·本·大卫宣称，惟有见诸《旧约全书》中者，才是所谓神启教义。卡拉派徒众并将伊斯兰教以及公元8世纪阿拉伯哲学之成分移植于犹太教教义。该派信徒生活严谨，拘泥于陈规，着黑衣，饮食清淡，主张弃恶向善、苦修慎行。公元13世纪为其鼎盛时期，14世纪末传入波兰和俄国。卡拉派迄今犹存，主要见诸前亚诸国、北非、东南欧等地区；苏联境内亦曾有其踪迹。——译者注


〔344〕
 哈扎尔人（Khazar），公元6世纪下半期曾建立商业大帝国之突厥部族与伊朗部族联盟的成员；公元737年以后，在伏尔加河口附近建都，以高加索山脉为其南部边界，并向西扩张。公元8世纪下半期，为其鼎盛时期，疆域西起第聂伯河，东至伏尔加河下游和里海；公元10世纪，趋于衰落。——译者注


〔345〕
 “卡哈尔”（Кагал；希伯来文意即“社团”），公元13至19世纪出现于东欧诸国的犹太教社团自治体制，其首领称为“拉比长”，拥有断案定罪、革除教籍之权。又说，“卡哈尔”系指公元16世纪至19世纪前半期波兰和俄国犹太人社团自治和社团本身。金融、税收、审判和宗教事宜，均在其管辖之下。其首领并仰赖所谓“托拉”和《塔木德》使其权势神圣化。——译者注


〔346〕
 穆尔太齐赖派（Мутазилиты；Mutazilites；阿拉伯文al-Mu'tazila），公元8至12世纪伊斯兰教一派别。“穆尔太齐赖”，阿拉伯语意为“脱离者”，因该派在神学若干问题上有唯理主义倾向、自由研讨伊斯兰教信条而得名。该派主张“意志自由”，认为人们可依据安拉所赋予的能力辨别善恶、自行其是，反对安拉拟人化，认为安拉本体就是大知者、万能者、永生者、全聪者，而不具有本体外的德性。——译者注


〔347〕
 所谓“十三信条”，亦即：（1）信创世主即神的存在；（2）信神独一无二；（3）信神无形体；（4）信神永存；（5）信只应礼拜一神；（6）信先知之言；（7）信摩西为最伟大的先知；（8）信西奈启示；（9）信律法不可变易；（10）信神无所不知、无所不能；（11）信今生和来世的报应；（12）信弥赛亚降临；（13）信死后复活。——译者注


〔348〕
 新柏拉图主义（Неоплатонизм；Neoplatonism），公元3至6世纪传布于古罗马之最后一个最有影响的唯心主义派别。普罗提诺以尤为神秘的形式改造了柏拉图的理念说，并提出所谓“流溢说”，认为从精神的始源“神”流出“理性”（“奴斯”），从“理性”流出“灵魂”，继而由“灵魂”流出物质世界，并认为人可通过直觉的作用与神合一。据新柏拉图主义的神学之说，“世界理性”、“世界灵魂”从始初的唯一者中通过“流溢”（流出）而产生，自然界即产生于两者；万物又复归于唯一始源——至高神。据说，这一过程在人体内趋于完成。新柏拉图主义对基督教等宗教以及中世纪哲学均有影响。——译者注


〔349〕
 “喀巴拉”（Каббала；Kabbalah；希伯来文kabbalah，意为“传授”），对古老“经典”加以阐释的一种神秘而具有法术成分之法，即赋予一些词句和数字以特殊的象征意义。此法曾流行于犹太教徒中。所谓“喀巴拉”，又被视为中世纪一种宗教—神秘主义学说。《创世之书》为其第一部著作（约公元8世纪），记述了所谓“喀巴拉”之说。其匿名作者指出：万物的始原为独一之神，其创世乃是基于犹太文字的第10个数字和22个字母。“喀巴拉”的神秘之说，在《光辉之书》中获得进一步阐发。——译者注


〔350〕
 《佐哈尔》（Зогар；Zohar；希伯来文zohar），全称《塞菲尔·哈－佐哈尔》（《Sefer ha-zohar》），亦即《光辉之书》；编成于13世纪，以阿拉米文书就，被奉为“经典”，与所谓“律法书”、《塔木德》等同看待。它对神秘主义有进一步的阐发。其最主要部分通常称为“佐哈尔”，内容为对《圣经》首5卷的释解。《光辉之书》断言上帝无任何表征，将上帝视为“无终者”，将万物的世界视为神圣之力的流溢。它又述及10个所谓“塞费罗特”——上帝的10个创造性表征。据说，借助于这些表征，上帝得以显示和被认识。《光辉之书》又论及善与恶，并从宇宙论角度阐述祈祷和善功的意义。——译者注


〔351〕
 哈西德主义［Хасидизм；Hasidism，Chasidism；来自希伯来文Chasid（im），意即“虔诚者”］，18世纪发生于波兰和俄国犹太人中的宗教运动，是为犹太教社团中贫苦劳动阶层对社团内豪富和拉比之愤懑的反映，后与拉比妥协，并得到会堂的承认。哈西德派迄今犹存，特别是在苏联境内犹太人中。哈西德主义不久便失去其原初的性质，成为犹太教内的神秘主义派别。据哈西德派之说，神（“舍金纳”）在人之周围的一切中无所不在，信教者可在祈祷中与“舍金纳”直接交通；恶低于善，并与相应的“舍金纳”相联属。这些观念辐辏于所谓“快乐说”，呈现于那种迷狂的宗教仪礼之歌舞以及对禁欲主义的否弃。哈西德主义的神秘之说，以其现代化形态（“新哈西德主义”）广为传扬。——译者注


〔352〕
 “柴迪克”［Цадик；Zaddik；希伯来文zaddik（im），意即“纯正者”、“义人”、“圣者”］，哈西德派对神化的“奇迹创造者”之称谓。所谓“柴迪克”信仰，承袭并融合种种巫术和迷信观念，甚至信“柴迪克”可“更易神断”。在哈西德派中，柴迪克被视为教徒的首领和有预见之异能者。据说，柴迪克为神前公正的辩解者。所谓“命运簿”，柴迪克可观看。柴迪克对哈西德派的蜕化有所影响。他们较之正统派的拉比，对信徒说来更有权威。——译者注


〔353〕
 “米斯纳赫德”（Миснагед；希伯来文misnahed，意即“反对者”），哈西德派用以专指对哈西德运动持反对态度的正统犹太教徒。——译者注


〔354〕
 “哈斯卡拉”（Гаскала；Haskala；希伯来文haskalah，意即“启蒙”），犹太教正统派的启蒙运动，公元18～19世纪兴起于德国、波兰和俄国犹太人知识分子中，创始人为哲学家摩西·门德尔松。其宗旨在于：反对犹太人的民族和宗教排外观念，反对哈西德主义，在犹太教徒中大力传播科学知识，使之得到文化的“启蒙”，进而使犹太教世俗化。卡·马克思指出：“哈斯卡拉”终于使“犹太人中的神成了世俗的神、世界的神”（《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49页）。——译者注


〔355〕
 参阅Th. 赫茨尔《犹太国》，1896年版。


〔356〕
 《舒尔汉－阿鲁赫》（Шулхан-Арух；希伯来文shulhan-arukh，意即“有台布之桌”），中世纪《塔木德》犹太教宗教章规汇集，“拉比”约瑟夫·卡罗于1550～1559年编成。前两部分包容犹太教礼拜、节期、膳食等的礼制；后两部分涉及家庭法和民法的规范。


〔357〕
 安息日（Суббота；希伯来文shabbāth），意即“休息”，犹太教每周一天的“圣日”。据说，上帝在6天内创造宇宙万物，第7天完工休息，“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创世记》，2：1～3）。《出埃及记》载：“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务要守我的安息日，因为这是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你们成为圣的。所以你们要守安息日，以为圣日。凡干犯这日的，必要把他治死；凡在这日作工的，必从民中剪除。六日要作工，但第七日是安息圣日，是向耶和华守为圣的；凡在安息日作工的，必要把他治死。’故此，以色列人要世世代代守安息日为永远的约。”（31：12～16）《塔木德》的两篇章（“沙巴特”、“埃鲁宾”）中，列举安息日不可从事的39种劳作。又说，“安息日”（Shabbath）源于阿卡得语，意即“7”。——译者注


〔358〕
 参阅本书第437页注④。——译者注


〔359〕
 五旬节［Шабуот（Пятидесятница）；英文Pentecost］，亦称“七七节”，犹太民族和犹太教三大节日之一，定于每年犹太教历息汪月6、7日（公历5～6月间）。犹太人自播种至收割历时7周庆祝收获，故又称“收获节”。犹太教立此节，亦为纪念：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后的第50日，在西奈山脚下领受上帝“诫律”。《利未记》载：“你们要从安息日的次日，献禾捆为摇祭的那日算起，要满了七个安息日。到第七个安息日的次日，共计五十天，又要将新素祭献给耶和华。要从你们的住处取出细面伊法十分之二，加酵，烤成两个摇祭的饼，当作初熟之物献给耶和华。又要将一岁没有残疾的羊羔七只、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两只和饼一同奉上。这些与同献的素祭和奠祭，要作为燔祭献给耶和华，……你们要献一只公山羊为赎罪祭，两只一岁的公绵羊羔为平安祭。祭司要把这些和初熟麦子作的饼，一同作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当这日，你们要宣告圣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作。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23：15～21）——译者注


〔360〕
 吹角节（Рош-хашана；Feast of Trumpets），《圣经》中称为“吹角日”（《民数记》，29：1），始而为“月朔日”，须吹角以庆，故名；“巴比伦囚虏”时期后，在古巴比伦文化的影响下，同袭自巴比伦的“天审”日相合。据说，此时此刻，雅赫维审判一切生灵。《民数记》载：“七月初一日，你们当有圣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作，是你们当守为吹角的日子。你们要将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一只，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七只，作为馨香的燔祭献给耶和华。……又献一只公山羊作赎罪祭，为你们赎罪。这些是在月朔的燔祭和同献的素祭，并常献的燔祭与同献的素祭，以及照例同献的奠祭以外，都作为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29：1～6）又据《利未记》载，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七月初一，你们要守为圣安息日，要吹角作纪念，当有圣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作。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23：23～25）。据希伯来旧历法，秋季为一年之始，故此节与新的一年之肇始相契合。后来，春季被视为一年之始。《圣经》中仍明确规定：此月的第1日，必须吹角，必须恪守诸般礼仪（《民数记》，10：10）。又说，届时吹响号角，意在驱逐恶灵。“吹角节”似与所谓“月节”不无关联；届时则吹响号角，似乎以此可驱逐恶灵。——译者注


〔361〕
 赎罪日（Иом-кипур；Day of Atonement），犹太民族的节日，为求上帝赦罪施恩而立。古代，每逢此日，则行“移罪”于“替罪羊”的仪式。嗣后，仪式有所更易，由一男一女各执牡鸡和牝鸡在头顶舞动，以示“赎罪”；而鸡则被视为“替罪者”。赎罪日伴之以祈祷和斋戒。《利未记》载：“每逢七月初十日，你们要刻苦己心，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什么工都不可作；这要作你们永远的定例。因为这日要为你们赎罪，使你们洁净，你们要在耶和华面前得以洁净，脱尽一切的罪愆。……那受膏接续他父亲承接圣职的祭司要穿上细麻布的圣衣，行赎罪之礼。他要在至圣所和会幕与坛行赎罪之礼，并要为众祭司和会众的百姓赎罪。这要作你们永远的定例，就是因以色列人一切的罪，要一年一次为他们赎罪。”（16：29～34）《民数记》（29：7～11），对赎罪日的献祭有详细规定。又据拉比之说，吹角节至赎罪日之间的10天，为“忏悔日”。又说，雅赫维审视凡间之事，对每人此年的景况作出最后裁决，并在赎罪日宣告。世人在该年的福运、机遇、康泰，似乎系于在吹角节和赎罪日之祈祷等仪礼。拉比并将这两个节日称为“森严可怖的日子”，须严守斋戒、祈祷等戒规。——译者注


〔362〕
 参阅本书第438页注①。——译者注


〔363〕
 参阅本书第445页注①。——译者注


〔364〕
 “赫德尔”（Хедер希伯来文Cheder，意即“房舍”），犹太教的初级学校，通常设于“莱拜”（即未婚教师）之家。儿童既经进入“赫德尔”，除忍受种种体罚外，尚须为“莱拜”操劳家务。——译者注


〔365〕
 所谓“印欧语”，被视为公元前1千年代通行于欧洲大陆、西南亚、南亚大部分地区的语言，通称“印欧语系”；始于公元5世纪，传布于世界其他地区。印欧语的原始母语分化为各种语言（语族），约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印欧语系现分为10个语族：安纳托利亚语族、印度－伊朗语族、希腊语族、意大利语族、日耳曼语族、吐火罗语族、亚美尼亚语族、克尔特语族、斯拉夫语族以及波罗的－斯拉夫语族、阿尔巴尼亚语族。——译者注


〔366〕
 O. 凯恩：《希腊宗教的起源》，柏林1902年版第6～7页。


〔367〕
 参阅В. В. 拉特舍夫《希腊古风物概览》，圣彼得堡1889年版第2编；В. Г. 布泽斯库尔《希腊史导论》，圣彼得堡1915年第3版；С. И. 拉德齐格《古希腊文学史》，莫斯科—列宁格勒1940年版。


〔368〕
 《伊利昂纪》（《Iliad》），原译《伊利亚特》，古希腊两大史诗之一；相传，为荷马所作，共24卷，15693行。其内容主要是叙述特洛伊战争最后一年的奇闻轶事，颇多神话和传说包容于其中，反映了古代希腊人的社会和生活风貌。——译者注


〔369〕
 《奥德修斯纪》（《Odyssey》），原译《奥德赛》，古希腊两大史诗之一；相传，为荷马所作，共24卷，12110行。其内容为叙述：特洛伊战争后，希腊英雄奥德修斯在海上漂流10年，经历种种艰难险阻，终于回归故国；其中包容许多传说和神话。——译者注


〔370〕
 爱奥尼亚方言，为古希腊4种主要居民之一爱奥尼亚人（Iones）所操语言。爱奥尼亚人属印欧人的一支，公元前2千年代由巴尔干半岛北部迁来，大多分布于阿提卡半岛、爱琴海诸岛及小亚细亚西岸（古称“爱奥尼亚”）一带。——译者注


〔371〕
 《劳作与时日》（《The works and days》），全诗共828行，用六音步诗行写成。作者以劝诫其弟的方式，宣扬人人均应勤劳、正直，并详尽叙述一年四季的农事。这首长诗反映了处于贵族压迫下的农民的思想风貌，并援用颇多古希腊神话。《神谱》（《Theogony》），其内容为叙述希腊诸神的世系与斗争以及诸神的由来。《神谱》破天荒第一次试图对古希腊著名神祇的相互关联加以表述和系统化，并对诸神和宇宙的状貌作了经典的阐述。——译者注


〔372〕
 阿尔克曼写有多种颂歌、饮酒歌、少女合唱歌等，传世者主要为一首少女合唱歌的大部篇章。歌中不仅赞颂神祇和英雄，而且讴歌了普通人。斯特西科罗斯创作了26卷诗，仅余残篇传世。其诗作大多以神话传说为题材。伊比科斯为意大利南部著名抒情诗人，其传世诗作有7卷，多为爱情诗。品达罗斯写有《奥林匹亚竞技胜利者颂》、《皮托竞技胜利者颂》、《内梅亚竞技胜利者颂》、《伊斯特摩斯竞技胜利者颂》。诗中叙述有关胜利者所属氏族的故事以及与其故乡或传说中祖先有关的神话和传说。——译者注


〔373〕
 埃斯库罗斯的有关剧作为《普罗米修斯》、《奥瑞斯忒亚》三部曲（即《阿伽门农》、《奠酒人》、《复仇神》）等。索福克勒斯的有关剧作为《安提戈涅》、《奥狄浦斯王）等。欧里庇得斯的有关剧作为《特洛伊妇女》、《埃勒克特拉》、《伊翁》、《阿尔克斯提斯》、《美狄娅》、《奥瑞斯忒斯》等。——译者注


〔374〕
 希罗多德著有《历史》，记述波斯帝国与希腊诸城邦之间的战争。修昔底德著有《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传世本共8卷，记述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起因和经过，并回溯希腊远古历史。色诺丰著有《希腊史》（被视为《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续篇）、《远征记》（记述作者随小居鲁士出征失败后与万名希腊将士向黑海沿岸地带撤退的经历）等。——译者注


〔375〕
 阿波罗尼奥斯著有《阿尔戈船英雄记》，共4卷，6千余行，记述有关“阿尔戈”英雄的传说。忒奥克里托斯写有各种体裁的诗歌，有30首田园诗、25篇铭辞传世。其田园诗带有自然主义格调，有些则基于神话。——译者注


〔376〕
 普卢塔克所著《列传》（即《希腊罗马名人比较列传》），几乎包容从神话时期到作者所处时代的所有古希腊、罗马名人，并借名人言行警世劝善；其中不乏珍贵史料。——译者注


〔377〕
 佩拉斯格人（拉丁文Pelasgi），古代希腊、小亚细亚部分地区、克里特岛等地的史前希腊居民。莱莱格人（拉丁文Leleges），古代希腊、小亚细亚（洛克里斯、帖萨利亚、卡里亚，特别是迈加拉地区）的史前希腊居民。——译者注


〔378〕
 佩拉斯格人（拉丁文Pelasgi），古代希腊、小亚细亚部分地区、克里特岛等地的史前希腊居民。莱莱格人（拉丁文Leleges），古代希腊、小亚细亚（洛克里斯、帖萨利亚、卡里亚，特别是迈加拉地区）的史前希腊居民。——译者注


〔379〕
 参阅Дж·汤姆森《古希腊社会史探考》，莫斯科1958年版。


〔380〕
 亚该亚人（拉丁文Achaei），一译“阿凯亚人”，古希腊4种居民之一；约公元前2千年代初，由巴尔干半岛北部迁来，征服原居民，遂分布于帖萨利亚南部和伯罗奔尼撒半岛北部。亚该亚人通常被视为迈锡尼文化的创造者。——译者注


〔381〕
 卡里亚（拉丁文Caria），古代小亚细亚西南部一地区（位于今土耳其境内）。——译者注


〔382〕
 M. 尼尔松：《希腊宗教史》，牛津1925年版第15页；С. 克莱门：《欧洲宗教史》第1卷，海德堡1926年版第87～88页。


〔383〕
 M. 尼尔松：《希腊宗教史》，第17～19、21页；С. 克莱门：《欧洲宗教史》第1卷，海德堡1926年版第92页。


〔384〕
 参阅С.Я. 卢里耶《迈锡尼时期希腊的语言和文化》，莫斯科—列宁格勒1957年版第285～304页。


〔385〕
 多里安人（拉丁文Dorians），古希腊4种居民之一，又译“多利安人”；约公元前12至前11世纪由巴尔干半岛北部迁来，主要分布于伯罗奔尼撒半岛、克里特岛、罗得岛、西西里岛东部和意大利南部一带。公元前8～前6世纪，定居于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多里亚人，曾建立斯巴达、科林斯、阿尔戈斯等奴隶制城邦。——译者注


〔386〕
 所谓“古典时期”，系指公元前6至前4世纪古希腊古典奴隶制鼎盛时期，大致迄至马其顿的亚历山大于公元前323年逝世，即所谓“希腊化时期”肇始（“古典”一词，来自拉丁文classicus，意为“典型的”）。——译者注


〔387〕
 米尔弥冬人（拉丁文Myrmidones），分布于埃伊纳岛（又译“埃吉纳岛”）和帖萨利亚南部地区的亚该亚部族。相传，其诸王为：佩琉斯、阿基琉斯、涅奥普托勒摩斯。——译者注


〔388〕
 据古希腊神话传说，主神宙斯与达那埃相会，是化为金雨；与塞墨勒相会，是现形为雷电；与欧罗芭相会，是变化为牛形，将她掠走；与勒达相会，是化为天鹅。不仅如此，宙斯为了欺瞒嫉妒成性的赫拉而与情人幽会，则化为其所爱之动物（与伊奥相会，化为牛；与卡莉斯托相会，化为熊）。——译者注


〔389〕
 拉科尼亚（拉丁文Laconia），古希腊一地区，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东南部。泰格亚（拉丁文Tegea），古希腊城市，位于阿卡迪亚东南部。——译者注


〔390〕
 拉科尼亚（拉丁文Laconia），古希腊一地区，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东南部。泰格亚（拉丁文Tegea），古希腊城市，位于阿卡迪亚东南部。——译者注


〔391〕
 亚该亚（拉丁文Achaia），古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北部。帕特雷（拉丁文Patrae），古希腊滨海城市，位于亚该亚地区西北部。——译者注


〔392〕
 锡基翁（拉丁文Sicyon），古希腊城市，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东北部、科林斯城以西。吕凯奥斯（拉丁文Lycaeus），为吕凯奥斯地区之神（其祭司主持祈雨仪式），后成为宙斯之称谓。吕凯奥斯又是古希腊一山区，位于阿卡迪亚西南部与美塞尼亚相毗邻地区，为祀奉宙斯和潘之圣地。——译者注


〔393〕
 锡基翁（拉丁文Sicyon），古希腊城市，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东北部、科林斯城以西。吕凯奥斯（拉丁文Lycaeus），为吕凯奥斯地区之神（其祭司主持祈雨仪式），后成为宙斯之称谓。吕凯奥斯又是古希腊一山区，位于阿卡迪亚西南部与美塞尼亚相毗邻地区，为祀奉宙斯和潘之圣地。——译者注


〔394〕
 参阅M. 尼尔松《希腊宗教史》，牛津1925年版第52～53页。


〔395〕
 弗利乌斯（拉丁文Phlius），古希腊城市，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东北部、科林斯西南方。——译者注


〔396〕
 奥林匹亚竞技，古希腊庆典，因举行于埃利斯的奥林匹亚故名；每四年举行一次，旨在敬奉主神宙斯，成为希腊人团结一致、和睦相处的象征。内梅亚竞技，古希腊庆典，因举行于阿戈利斯北部内梅亚山谷（主神宙斯的圣林即位于此）故名，每两年举行一次。伊斯特摩斯竞技，古希腊庆典，因举行于伊斯特摩斯故名，每两年举行一次，旨在敬奉海神波塞冬；初为地域性，公元前6世纪初演化为全希腊盛会。皮托竞技，古希腊庆典，因举行于皮托故名，为全希腊盛会，仅亚于奥林匹亚竞技；始而每八年举行一次，后改为每届相隔4年；相传，为阿波罗斩蟒蛇皮通后所立，初为音乐赛会，后渐纳入种种竞技。——译者注


〔397〕
 《安提戈涅》（《Antigone》），索福克勒斯所作之悲剧。其内容为：波吕涅克斯向异邦借兵与其兄埃忒奥克勒斯争夺王位，自相残杀而死；新王克瑞翁严令禁止埋葬波吕涅克斯的尸体；安提戈涅依照古希腊人的习俗，并遵奉神律毅然安葬其兄。克瑞翁勃然大怒，当即将其囚禁于洞穴，并断其饮食，安提戈涅不堪其苦，遂自杀身死。——译者注


〔398〕
 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雅典舰队曾在爱琴海的阿尔吉努塞群岛海域与斯巴达舰队展开激战，斯巴达人败绩［阿尔吉努塞群岛（Arginusae）为爱琴海上3个小岛，与莱斯博斯岛（今莱斯沃斯岛）遥遥相对］。——译者注


〔399〕
 《琉善文集》第2卷，莫斯科1920年版第34页。


〔400〕
 “欧帕特里德”（来自希腊文eupatridai，意即“名门后裔”），古雅典农业氏族。公元前8至前6世纪，欧帕特里德据有良田、隶农，并一手把持重权。嗣后，伴随民主改革的进行，其特权丧失殆尽。——译者注


〔401〕
 埃莱夫西斯（拉丁文Eleusis），古希腊滨海城市，位于阿提卡西北部。——译者注


〔402〕
 F. 福卡尔：《埃莱夫西斯神秘仪式》，巴黎1914年版第141～144、148、156～159页。


〔403〕
 费内奥斯（拉丁文Pheneous），古希腊城市，位于阿卡迪亚东北部。泰索亚（拉丁文Theisoa），古希腊一地区，位于阿卡迪亚的吕凯奥斯山区。——译者注


〔404〕
 费内奥斯（拉丁文Pheneous），古希腊城市，位于阿卡迪亚东北部。泰索亚（拉丁文Theisoa），古希腊一地区，位于阿卡迪亚的吕凯奥斯山区。——译者注


〔405〕
 菲加利亚（拉丁文Phigalia），古希腊城市，位于阿卡迪亚地区。迈加洛波利斯（拉丁文Megalopolis），古希腊城市，位于阿卡迪亚南部。——译者注


〔406〕
 菲加利亚（拉丁文Phigalia），古希腊城市，位于阿卡迪亚地区。迈加洛波利斯（拉丁文Megalopolis），古希腊城市，位于阿卡迪亚南部。——译者注


〔407〕
 泰斯皮埃（拉丁文Thespiae），古希腊城市，位于彼奥提亚地区之赫利孔山中，以敬奉缪斯女神而闻名。赫利孔（拉丁文Helicon），位于彼奥提亚南部，以敬奉阿波罗和缪斯女神而闻名。——译者注


〔408〕
 泰斯皮埃（拉丁文Thespiae），古希腊城市，位于彼奥提亚地区之赫利孔山中，以敬奉缪斯女神而闻名。赫利孔（拉丁文Helicon），位于彼奥提亚南部，以敬奉阿波罗和缪斯女神而闻名。——译者注


〔409〕
 米奥尼亚（Myonia），古希腊一地区，位于安菲萨附近。安菲萨（拉丁文Amphissa），古希腊城市，位于科林斯地区。布利斯（拉丁文Bulis），古希腊城市，位于福基斯地区。——译者注


〔410〕
 米奥尼亚（Myonia），古希腊一地区，位于安菲萨附近。安菲萨（拉丁文Amphissa），古希腊城市，位于科林斯地区。布利斯（拉丁文Bulis），古希腊城市，位于福基斯地区。——译者注


〔411〕
 米奥尼亚（Myonia），古希腊一地区，位于安菲萨附近。安菲萨（拉丁文Amphissa），古希腊城市，位于科林斯地区。布利斯（拉丁文Bulis），古希腊城市，位于福基斯地区。——译者注


〔412〕
 埃利斯（拉丁文Elis），古希腊城市和地区，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西端，奥林匹亚竞技即举行于此。普索菲斯（拉丁文Psophis），古希腊城市，位于阿卡迪亚西北部。——译者注


〔413〕
 埃利斯（拉丁文Elis），古希腊城市和地区，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西端，奥林匹亚竞技即举行于此。普索菲斯（拉丁文Psophis），古希腊城市，位于阿卡迪亚西北部。——译者注


〔414〕
 奥尔科梅诺斯（拉丁文Orchomenos），古希腊两城市共用此称，一位于彼奥提亚境内，另一位于阿卡迪亚境内。——译者注


〔415〕
 凯罗内亚（拉丁文Chaeronea），古希腊城市，位于彼奥提亚境内。——译者注


〔416〕
 德尔斐（拉丁文Delphi），古希腊城市，位于福基斯境内帕尔纳索斯山脚下。女神勒托和狩猎女神曾在此间备受崇拜，阿波罗后取而代之。——译者注


〔417〕
 弗利乌斯（Phlius），古希腊城市，位于伯罗奔尼撒东北部。——译者注


〔418〕
 参阅Е. Г. 卡加罗夫《古希腊的灵物、植物和动物之崇拜》，圣彼得堡1913年版。


〔419〕
 福基斯（拉丁文Phocis），古希腊一地区，地处希腊中部，位于彼奥提亚和埃托利亚两地之间，帕尔纳索斯山与赫利孔山均在其境内。提托雷亚（Tithorea）为福基斯之旧称。——译者注


〔420〕
 忒拜（拉丁文Thebae），古希腊城市，彼奥提亚首府；相传，为卡德摩斯所建。——译者注


〔421〕
 “波利斯”（Полис；希腊文Polis，拉丁文Civitas，意即“城邦”），古代奴隶制城邦国家，典型的希腊城邦由城市及其周围的农村形成，通常实行奴隶主的贵族政治或民主政治。——译者注


〔422〕
 法莱龙（拉丁文Phalerum），古希腊港湾，位于雅典附近。——译者注


〔423〕
 科林斯（希腊文Korinthos），古希腊奴隶制城邦，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西北部。提林斯（拉丁文Tiryns），古希腊城市，位于阿戈利斯境内，地处阿尔戈斯东南方。——译者注


〔424〕
 科林斯（希腊文Korinthos），古希腊奴隶制城邦，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西北部。提林斯（拉丁文Tiryns），古希腊城市，位于阿戈利斯境内，地处阿尔戈斯东南方。——译者注


〔425〕
 赫尔米奥内（拉丁文Hermione），古希腊滨海城市，位于阿戈利斯东南部。拉科尼卡（Laconica），即拉科尼亚（Laconia），为古希腊斯巴达之首府。


〔426〕
 赫尔米奥内（拉丁文Hermione），古希腊滨海城市，位于阿戈利斯东南部。拉科尼卡（Laconica），即拉科尼亚（Laconia），为古希腊斯巴达之首府。


〔427〕
 美塞尼亚（拉丁文Messenia），古希腊一地区，地处伯罗奔尼撒半岛。法雷（拉丁文Pharae），古希腊两城市，一位于亚该亚地区，一位于美塞尼亚地区。——译者注


〔428〕
 美塞尼亚（拉丁文Messenia），古希腊一地区，地处伯罗奔尼撒半岛。法雷（拉丁文Pharae），古希腊两城市，一位于亚该亚地区，一位于美塞尼亚地区。——译者注


〔429〕
 皮萨（拉丁文Pisa），古希腊城市，位于埃利斯境内，奥林匹亚竞技即在其附近举行。曼提内亚（拉丁文Mantinea），古希腊城市，位于阿卡迪亚东部，地处阿尔戈斯以东。普拉泰埃（拉丁文Plataeae），古希腊城市，位于彼奥提亚南部。——译者注


〔430〕
 皮萨（拉丁文Pisa），古希腊城市，位于埃利斯境内，奥林匹亚竞技即在其附近举行。曼提内亚（拉丁文Mantinea），古希腊城市，位于阿卡迪亚东部，地处阿尔戈斯以东。普拉泰埃（拉丁文Plataeae），古希腊城市，位于彼奥提亚南部。——译者注


〔431〕
 皮萨（拉丁文Pisa），古希腊城市，位于埃利斯境内，奥林匹亚竞技即在其附近举行。曼提内亚（拉丁文Mantinea），古希腊城市，位于阿卡迪亚东部，地处阿尔戈斯以东。普拉泰埃（拉丁文Plataeae），古希腊城市，位于彼奥提亚南部。——译者注


〔432〕
 埃皮达夫罗斯（希腊文Epidauros），古希腊城市，位于阿戈利斯东部滨海地区。——译者注


〔433〕
 迈锡尼（拉丁文Mycenae），古希腊城市，位于阿戈利斯境内。阿尔戈斯（希腊文Argos），古希腊奴隶制城邦，地处伯罗奔尼撒半岛。萨摩斯（拉丁文Samos），爱琴海上岛屿，其主要城市亦称“萨摩斯”，该岛建有赫拉神殿。——译者注


〔434〕
 迈锡尼（拉丁文Mycenae），古希腊城市，位于阿戈利斯境内。阿尔戈斯（希腊文Argos），古希腊奴隶制城邦，地处伯罗奔尼撒半岛。萨摩斯（拉丁文Samos），爱琴海上岛屿，其主要城市亦称“萨摩斯”，该岛建有赫拉神殿。——译者注


〔435〕
 迈锡尼（拉丁文Mycenae），古希腊城市，位于阿戈利斯境内。阿尔戈斯（希腊文Argos），古希腊奴隶制城邦，地处伯罗奔尼撒半岛。萨摩斯（拉丁文Samos），爱琴海上岛屿，其主要城市亦称“萨摩斯”，该岛建有赫拉神殿。——译者注


〔436〕
 马其顿位于巴尔干半岛中部。公元前4世纪中叶，腓力二世建立统一的马其顿国家，继而向外扩张，攻占色雷斯等地。公元前338年，克罗尼亚战役中，希腊败绩，从此处于马其顿统治之下。——译者注


〔437〕
 迈锡尼为古希腊城邦（位于亚该亚地区）；相传，为阿伽门农的故乡。迈锡尼被视为青铜时代晚期的主要遗址。迈锡尼文化形成于公元前2千年代中叶，与克里特文化有密切关联。迈锡尼时期的希腊社会属奴隶制社会，公元前12至前11世纪渐趋消亡。——译者注


〔438〕
 “奥埃德”（来自希腊文aoedos意即“歌手”），古希腊时期的叙事歌演唱者，对古希腊叙事诗的形成和发展影响极大。——译者注


〔439〕
 奥林波斯（Olympos），古希腊神话中提及的一座高耸云霄的山峰（位于希腊东北部，海拔2980米，坐落在帖萨利和马其顿之间）。相传，以宙斯为首的群神栖身于其巅。宙斯及诸神的宫阙，为赫菲斯托斯所建造。据说，当诸神乘金车离去和归来之际，众霍莱（季节女神）则开启和关闭奥林波斯山之门。奥林波斯被视为新一代神（奥林波斯诸神）至高威权的象征，古希腊人视之为圣地。所谓“奥林波斯诸神”，除宙斯、波塞冬、赫菲斯托斯、赫尔墨斯、阿瑞斯、阿波罗、赫拉、雅典娜、阿尔忒弥斯、阿芙罗狄忒、得墨忒尔、赫斯提娅等12大神外，尚有太阳神赫利奥斯、月神塞勒涅、勒托、狄奥涅、狄奥尼索斯、埃奥斯、忒弥斯，称为“霍莱”之三季节女神（欧诺弥娅、狄克、埃瑞涅）、命运三女神“摩伊拉”（纺织命运之线者克洛托、确定命运者拉克西斯、确定劫数者阿特罗波斯）、报复女神涅墨西斯、美惠三女神（阿格莱娅、欧芙罗叙涅、塔莉娅）、众缪斯女神、女神（使者）伊里斯、青春女神赫伯等。冥世主宰哈得斯、冥后佩尔塞福涅以及赫卡忒，则经常居于冥世。哈得斯（普卢托），有时亦被视为与奥林波斯12大神并驾齐驱者。——译者注


〔440〕
 克里特—迈锡尼时期，即爱琴文化期，约公元前3千年代至前2千年代，其文化见诸爱琴海诸岛及其周边地区。公元前3千年代，克里特岛处于新石器时代末期；公元前2千年代中期已跨入青铜时代的全盛阶段，迨至其末期被毁。迈锡尼文化始于公元前2千年代中期，约公元前12至前11世纪被毁。——译者注


〔441〕
 翁克斯托斯（拉丁文Onchestos），希腊古城，位于科帕伊斯湖畔（彼奥提亚境内），建有波塞冬神庙。——译者注


〔442〕
 以弗所（拉丁文Ephesus），古希腊城市，位于小亚细亚爱奥尼亚境内，与萨摩斯岛隔海相望；此处并建有地神盖娅以及阿波罗之神庙。——译者注


〔443〕
 参阅С. Я. 卢里耶《迈锡尼时期希腊的语言和文化》，莫斯科—列宁格勒1957年版第208～209页。


〔444〕
 参阅Дж. 汤姆森《古希腊社会史探考》，莫斯科1958年版第267～278页。


〔445〕
 布拉夫龙（拉丁文Brauron），古希腊一小城，位于阿提卡境内。——译者注


〔446〕
 兰佩亚（拉丁文Lampia），古希腊城市，位于阿卡迪亚境内。费雷（拉丁文Pherae），古希腊滨海城市，位于美塞尼亚境内（伯罗奔尼撒半岛）。阿尔斐奥斯（拉丁文Alpheus），伯罗奔尼撒半岛最大的河流；河神阿尔斐奥斯曾迷恋阿尔忒斯，并有该河穿越海底复现于西西里岛的神话流传。斯提姆法洛斯（希腊文Stymphalos），古希腊地区、城市（山岳、湖泊亦用此称），位于阿卡迪亚境内。——译者注


〔447〕
 兰佩亚（拉丁文Lampia），古希腊城市，位于阿卡迪亚境内。费雷（拉丁文Pherae），古希腊滨海城市，位于美塞尼亚境内（伯罗奔尼撒半岛）。阿尔斐奥斯（拉丁文Alpheus），伯罗奔尼撒半岛最大的河流；河神阿尔斐奥斯曾迷恋阿尔忒斯，并有该河穿越海底复现于西西里岛的神话流传。斯提姆法洛斯（希腊文Stymphalos），古希腊地区、城市（山岳、湖泊亦用此称），位于阿卡迪亚境内。——译者注


〔448〕
 兰佩亚（拉丁文Lampia），古希腊城市，位于阿卡迪亚境内。费雷（拉丁文Pherae），古希腊滨海城市，位于美塞尼亚境内（伯罗奔尼撒半岛）。阿尔斐奥斯（拉丁文Alpheus），伯罗奔尼撒半岛最大的河流；河神阿尔斐奥斯曾迷恋阿尔忒斯，并有该河穿越海底复现于西西里岛的神话流传。斯提姆法洛斯（希腊文Stymphalos），古希腊地区、城市（山岳、湖泊亦用此称），位于阿卡迪亚境内。——译者注


〔449〕
 兰佩亚（拉丁文Lampia），古希腊城市，位于阿卡迪亚境内。费雷（拉丁文Pherae），古希腊滨海城市，位于美塞尼亚境内（伯罗奔尼撒半岛）。阿尔斐奥斯（拉丁文Alpheus），伯罗奔尼撒半岛最大的河流；河神阿尔斐奥斯曾迷恋阿尔忒斯，并有该河穿越海底复现于西西里岛的神话流传。斯提姆法洛斯（希腊文Stymphalos），古希腊地区、城市（山岳、湖泊亦用此称），位于阿卡迪亚境内。——译者注


〔450〕
 参阅А. Ф. 洛谢夫《古希腊—罗马神话之历史沿革》，莫斯科1957年版。


〔451〕
 参阅А. Ф. 洛谢夫《古希腊—罗马神话之历史沿革》，莫斯科1957年版第270页。


〔452〕
 参阅Дж. 汤姆森《古希腊社会史探考》，莫斯科1958年版第291～293页。


〔453〕
 参阅M. 尼尔松《希腊宗教史》，牛津1925年版第115页；尚泰皮·德拉·索塞《插图宗教史》，莫斯科1899年版第292页。


〔454〕
 吕基亚（拉丁文Lycia），小亚细亚一地区，位于卡里亚、皮西底亚、潘菲利亚之间。阿米克莱（拉丁文Amyclae），古希腊城市，位于斯巴达东南部，建有阿波罗神庙。——译者注


〔455〕
 吕基亚（拉丁文Lycia），小亚细亚一地区，位于卡里亚、皮西底亚、潘菲利亚之间。阿米克莱（拉丁文Amyclae），古希腊城市，位于斯巴达东南部，建有阿波罗神庙。——译者注


〔456〕
 “吉他”（拉丁文cithara），古希腊一种弹奏乐器，初为4弦，公元前7世纪增至7弦，后渐增至18弦；演唱者边奏边歌。——译者注


〔457〕
 参阅А. Ф. 洛谢夫《古希腊—罗马神话之历史沿革》，莫斯科1957年版第298页。


〔458〕
 莱姆诺斯岛（拉丁文Lemnos），位于爱琴海北部的一火山岛，又称“利姆诺斯”，以崇奉火神赫菲斯托斯著称；曾发现新石器时代和青铜器时代的遗址。——译者注


〔459〕
 帖萨利亚（拉丁文Thessalia），古希腊最大的区域之一，位于希腊东北部，著名的奥林波斯山即在其境内。——译者注


〔460〕
 米诺斯王宫为爱琴文化的主要遗址，似存在于公元前2千年代（“千纪”）。20世纪初期，英国考古学家伊文思曾对此遗址进行发掘；出土王宫遗址规模极大，昔日之崇隆雄伟、富丽堂皇依然可辨，壁上有歌舞宴饮和贵妇秀女等彩绘，表明公元前2千年代中期此间已出现阶级社会和高度青铜器文化。——译者注


〔461〕
 参阅А. Ф. 洛谢夫《古希腊—罗马神话之历史沿革》，莫斯科1957年版第215～217页。


〔462〕
 参阅O. 凯恩《希腊宗教的起源》，柏林1902年版第23～25页；M. 尼尔松《希腊宗教史》，牛津1925年版第145～146页。


〔463〕
 参阅С. Я. 卢里耶《迈锡尼时期希腊的语言和文化》，莫斯科—列宁格勒1957年版第291～293页。


〔464〕
 弗里吉亚（拉丁文Phrygia），古代小亚细亚西部一地区，后分为大弗里吉亚和小弗里吉亚两部分。相传，特洛伊城即位于此。——译者注


〔465〕
 莱尔纳（拉丁文Lerna），阿戈利斯一湖泊，其河流和沼泽均用此称，位于阿尔戈斯以南。佩伦内（拉丁文Pellene），古希腊城市，位于亚该亚东部地区。——译者注


〔466〕
 莱尔纳（拉丁文Lerna），阿戈利斯一湖泊，其河流和沼泽均用此称，位于阿尔戈斯以南。佩伦内（拉丁文Pellene），古希腊城市，位于亚该亚东部地区。——译者注


〔467〕
 亚该亚（拉丁文Achaea），古希腊地区，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北部、科林斯湾以南；南与埃里曼托斯山和阿卡迪亚相邻，东面为锡基翁。——译者注


〔468〕
 参阅K. 贝洛克斯《希腊史》，1905年第2版第1卷第78页。该书屡屡将此神之名“克罗诺斯”与“赫罗诺斯”（意即“时间”）相提并论，并进而广为引申。然而，这一推断尚乏佐证可寻，其依据无非是两词谐音罢了。——作者注


〔469〕
 参阅M. 尼尔松《希腊宗教史》，牛津1925年版第123页。


〔470〕
 尼克（希腊文Nike），古希腊神话中“胜利”的神格化，即胜利女神，被视为提坦神帕拉斯与斯提克斯之女；古代雅典建有尼克神庙，并有众多造像。尼克的造像为群神，似自天而降，以庆贺雄师凯旋或体育竞技和文艺赛会之优胜。——译者注


〔471〕
 第勒尼安海（Mare Tirreno），地中海之一部，位于亚平宁半岛与西西里岛之间。——译者注


〔472〕
 《变形记》（《Metamorphoses》），古罗马诗人奥维德所著长篇叙事诗，共15卷，包括古希腊—罗马神话故事250则，内容十分丰富，自开天辟地叙述至当时之罗马。后世欧洲文学家和艺术家往往从中汲取素材。——译者注


〔473〕
 相传，许阿金托斯为阿波罗所钟爱，后为阿波罗掷铁饼时误伤致死。在其血泊中，风信子花悠然而生，后为阿芙罗狄忒、雅典娜和阿尔忒弥斯送往天界。——译者注


〔474〕
 相传，阿拉克涅为一美丽少女，巧于纺织，宁芙女神亦为之叹服。阿拉克涅竟胆大妄为，欲与女神雅典娜较量。雅典娜因阿拉克涅傲慢无礼，一气之下，毁去她织就的美绢，并以梭掷之。阿拉克涅愤而自缢。雅典娜又借助于女神赫卡忒之力，将阿拉克涅化为蜘蛛，令其日夜织作，永无休止。——译者注


〔475〕
 据古希腊神话，“以太”（Aether），为浩渺的虚空，群神栖居的奥林波斯山与之相接。据赫西奥德《神谱》所述，“以太”为幽冥之神埃瑞玻斯与黑夜女神尼克斯所生；又说，“以太”同日神相结合，生作为天、地、海洋、冥世之化身的诸神。——译者注


〔476〕
 所谓“提坦诸神”，为天神乌兰诺斯与地神盖娅的12子女，其中6兄弟为：奥克阿诺斯、科奥斯、克里奥斯、许佩里翁、伊阿佩托斯、克罗诺斯，6姊妹为：忒提斯、福伯、谟涅摩叙涅、忒娅、忒弥斯、瑞娅。他们相婚，又生一代神，诸如赫利奥斯、缪斯女神、勒托、普罗米修斯、埃庇米修斯、阿特拉斯等。提坦诸神（除奥克阿诺斯外）居于奥特里斯山。为争夺宇宙的主宰权，提坦诸神与奥林波斯诸神鏖战10年之久。在百臂巨灵的襄助下，以宙斯为首的奥林波斯诸神最终获胜，提坦诸神被打入地下之塔塔罗斯。——译者注


〔477〕
 卡·马克思：《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90页。——译者注


〔478〕
 弗·恩格斯写道：“……巴霍芬指出，埃斯库罗斯的《奥列斯特》三部曲是用戏剧的形式来描写没落的母权制跟发生于英雄时代并获得胜利的父权制之间的斗争。……照母权制，杀母是不可赎的大罪。但是，曾通过自己的传谕者鼓励奥列斯特去做这件事情的阿波罗和被请来当裁判官的雅典娜这两位在这里代表父权制新秩序的神，则庇护奥列斯特；……雅典娜以审判长的资格，给奥列斯特投了一票，宣告他无罪。父权制战胜了母权制……”［《关于原始家庭的历史（巴霍芬、麦克伦南、摩尔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48～249页］（《奥列斯特》即《奥瑞斯忒亚》，奥列斯特即奥瑞斯忒斯）——译者注


〔479〕
 据《会饮篇》所述，远古时期，人本有三性，即男性、女性、男女性之化身；男性为日之子，女性为地之女，男女性为月之子女。此等原人有四手、四足、四耳、一首双面，矫捷异常，希图与诸神较量。诸神始而欲以雷霆殛杀之，又恐无人献祭；继而欲将其一分割为二，见其惨状，顿生怜悯；于是，决意令人胎生。人类繁衍不息，爱情亦因而萌生。另说，所谓爱，亦即神；混沌初开，乃有爱，继混沌而生者为地与爱；爱与爱神不可分。爱神有二，爱亦有两种：一为天神乌兰诺斯之女所司掌高尚之爱；一为主神宙斯之女所司掌低俗之爱。——译者注


〔480〕
 参阅M. 尼尔松《希腊宗教史》，牛津1925年版第143～144页。


〔481〕
 有关古希腊的祭仪，详见В. В. 拉特舍夫所著《希腊古风物概览》（圣彼得堡1889年版第2编）。


〔482〕
 泛雅典娜节（希腊文Panathenaia），古希腊雅典最盛大的节日，为敬奉女神雅典娜而立，有大、小之分：大泛雅典娜节每四年举行一次；小泛雅典娜节每年举行一次。相传，泛雅典娜节为埃里克托尼奥斯所倡始，忒修斯则有所更易。大泛雅典娜节由雅典僭主庇西特拉图确立。一年一度者由古雅典政治家梭伦首先倡导，古雅典将军又将种种音乐竞赛纳入。届时，举行献祭以及赞颂雅典娜功业的活动。竞赛优胜者则可获得橄榄枝编成的花环以及盛满油脂的双耳瓶。——译者注


〔483〕
 雅典海上同盟（Афинский морской союз），雅典为古希腊奴隶制城邦，公元前5世纪前半期参加希波战争，结成第1次雅典海上同盟（即提洛同盟）；公元前4世纪前半期结成第2次海上同盟，旋即瓦解。——译者注


〔484〕
 帕特侬（拉丁文Parthenon），古希腊雅典城邦的守护神雅典娜之神庙，建于公元前447至前431年，位于雅典城中央。该神庙自中世纪屡遭破坏，现仅存遗迹。——译者注


〔485〕
 德尔斐（拉丁文Delphi），古希腊城市，位于福基斯境内，著名的阿波罗神庙及其神托所之所在地。全希腊性庆典常举行于此，届时有音乐、诗歌、体育竞技等活动。因各地屡有馈赠，神庙拥有巨额财富，并由近邻同盟予以保护。公元4世纪后期，该城渐化为废墟。——译者注


〔486〕
 塔兰特（古希腊文Talanton；俄文Талант，英文Talent），又译“塔伦”，古希腊—罗马和近东一些国家的重量单位和货币单位。据荷马叙事诗所述，1塔兰特大约相当于20～39公斤重金属。就铸币而言，1阿提卡的塔兰特大约相当于26.2公斤。作为货币单位，1塔兰特白银含60姆纳（Mna）；每1姆纳相当于100德拉克马（drachma）；每1德拉克马相当于3.411克。——译者注


〔487〕
 参阅A. 瓦隆《古希腊—罗马世界奴隶制史》，1936年版第74～75页；B. 拉特舍夫《希腊古风物概览》，圣彼得堡1889年版第2编第41～46页；K. 贝洛克斯《希腊史》第2卷，1905年版第203页。


〔488〕
 希腊化时期（Hellenistic Age），即自亚历山大（马其顿）开始东侵迄至古罗马征服古代埃及（公元前323至前30年；有些学者认为可延至公元300年）。公元前4至前3世纪，古希腊－马其顿诸王国在东方称雄，古罗马势力在西方崛起。公元前2和前1世纪，古罗马的势力逐渐扩大到地中海地区。——译者注


〔489〕
 “野蛮时期”（Варварство；Barbarism），美国民族学家摩尔根用以指继人类社会发展的“蒙昧时期”之后的第2个时期，相当于考古学上新石器时代至金属器时代的初期。弗·恩格斯曾用以指人类学会从事畜牧业和农业的时期，即从氏族制度的全盛至原始制度的解体和阶级社会的形成。继之而来的，则是“文明时期”。——译者注


〔490〕
 提洛岛（拉丁文Delos），位于爱琴海上，基克拉泽斯群岛最小的岛屿之一，古希腊提洛同盟（第一次雅典海上同盟）会址和金库即设于此。提洛岛曾是古代宗教、政治和商业中心，已发现可与德尔斐、奥林匹亚的古建筑相媲美的古代遗存、巨大的阿波罗神像以及众多神庙遗址。——译者注


〔491〕
 系指波希战争。波斯人曾3次大规模入侵希腊，亦即：公元前492年，水路遇风暴，受挫，中途回师；公元前490年马拉松战役，败绩；公元前480年入侵阿提卡，旋即在萨拉米大海战中惨败。——译者注


〔492〕
 系指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431至前404年，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与海上强国雅典之间两度发生战争；结果，霸权转入斯巴达人之手。——译者注


〔493〕
 奥尔甫斯教（Орфизм；Orphism），古希腊秘传宗教派别，公元前8至前7世纪形成于阿提卡。相传，其教祖为奥尔甫斯。该派将死后报应和灵魂转生观念引入希腊。其神秘崇拜仪式，有洁净礼、祭祀礼、圣餐礼等。据信，持守其信条和仪规的目的，即在于获致“属天的神性”，从而摆脱“属地的魔性”。奥尔甫斯教派推崇与农事法术紧密相关的得墨忒尔崇拜和狄奥尼索斯崇拜，宣扬灵魂是善的本原、躯体是灵魂的“牢狱”之说。其思想为毕达哥拉斯派所接受，部分为柏拉图所接受，后期古希腊哲学（特别是新柏拉图主义）以及基督教，曾受其影响。公元前5世纪，奥尔甫斯教派成为神秘主义派别。——译者注


〔494〕
 O. 凯恩：《奥尔甫斯教的遗存》，柏林1963年版。


〔495〕
 据奥尔甫斯教派的宇宙起源说，宇宙的本原为克罗诺斯或提梅（时光之化身），卡奥斯（混沌，无限）和以太生于其中；卡奥斯为尼克斯（夜）所环绕，凭借以太之力，宇宙万物得以生成，最终形成宇宙之卵，尼克斯则成为其外壳；宇宙之卵的上部为天，下部为地。另说，法涅斯（光亮）最先生于卵中，后与尼克斯结合，生天和地，并生宙斯。又据奥尔甫斯教派之说，埃罗斯为“始生者”、“显现者”、“光彩熠熠者”，又被视为以太、天宇、海洋、大地、冥世、塔塔罗斯之奥秘的据有者以及生有双翼的善射者和能工巧匠。又据奥尔甫斯教派之说，宙斯化为蛇与冥后佩尔塞福涅幽会，生一婴儿，取名“扎格琉斯”。赫拉异常嫉恨，鼓唆提坦诸神将化为小山羊的扎格琉斯撕裂。雅典娜将其心救出，宙斯命塞墨勒将此心吞入腹中，新生之神即狄奥尼索斯。——译者注


〔496〕
 毕达哥拉斯主义（Пифагореизм；Pythagoreanism），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所创，形成于公元前6世纪末。公元前5世纪，该派一些追随者继续遵循毕达哥拉斯的神秘主义之说，另一些则转向学术研究，在数学、天文学、音乐和医学等方面都取得一定成就。关于灵魂以及关于数字的学说，为毕达哥拉斯派早期的主要学说。据毕达哥拉斯派之说，灵魂与躯体可分离，而且灵魂不死，可离躯体他往。其灵魂不死说与奥尔甫斯教派不无关联。该学派关于“数”颇多神秘之说，遂使毕达哥拉斯主义成为纯神学学说。——译者注


〔497〕
 佩尔塞福涅（科勒）原为古希腊地域性女神，巴尔干半岛某些地区曾流行对此女神的崇拜。据古希腊神话，佩尔塞福涅为宙斯与得墨忒尔之女。有关佩尔塞福涅被冥王哈得斯劫往冥府以及得墨忒尔寻女的神话，广为流传。相传，佩尔塞福涅突然失踪，得墨忒尔穷碧落与人间终未寻得；最后得知被冥王哈得斯在宙斯纵容下劫持，遂愤然离开奥林波斯。得墨忒尔本为司掌谷物丰稔的女神，一旦他往，大地则稼禾不生，草木凋萎，世人陷于饥馑，对神的献祭亦告中断。宙斯只好命冥王将佩尔塞福涅送还。哈得斯虽勉强从命，却又强使佩尔塞福涅吞下冥府一种石榴之实，使她永不忘冥府。从此，一年之中，佩尔塞福涅4个月留在冥府，8个月则与母亲朝夕相处。爱女失而复返，得墨忒尔欣然将丰饶重赐人间。于是，草木枯而复荣，果实累累，五谷丰登，大地再度生机盎然。——译者注


〔498〕
 所谓“哈得斯”（Hades），既是冥王之名，又是古希腊神话中冥府之称（古罗马神话中称为“奥尔库斯”）。相传，哈得斯（冥世）位于地下，有深渊与地面相接。又说，冥世位于地之西隅，即太阳沉没之处。冥世有5条河流（科基托斯、斯提克斯、阿克戎、弗勒格通、勒忒）。对亡灵进行审判者为弥诺斯，后又有所谓判官，即弥诺斯、埃阿科斯和拉达曼提斯。据最古老的神话，“哈得斯”位于西方瀛水奥克阿诺斯彼岸，为鬼魂麇集之域；位于哈得斯之下的“塔塔罗斯”，则是囚禁提坦诸神之所。——译者注


〔499〕
 神秘主义（Мистицизм；来自希腊文mystikos，意即“隐秘的”），即承认自然界和社会的现象之超自然的属性以及所谓超自然之力的作用，并笃信世人与超自然者之直接的、超感的交通。神秘主义溯源于原始时期的法术、古代世界的占星术和占卜以及种种神秘仪式。一切宗教学说无不为神秘主义所充溢。神秘主义与东方古代宗教有着不解之缘，并彰明较著地见诸古希腊毕达哥拉斯派等哲学派别的学说。——译者注


〔500〕
 泰勒斯为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唯物主义者、米利都学派的创始人。他认为：万物皆生于水，又复归于水；水是无限的运动中的物质，水是基原。泰勒斯关于水是原初物质的学说，来源于古代希腊人、埃及人以及东方其他民族的古老观念。在米利都派的唯物主义中，表现出明显的无神论倾向。据他们看来，宇宙间的一切变化，不能以神的干预来解释，而只能归因于物质的永恒运动。泰勒斯试图说明周围世界之纷繁，将神圣者视为物质的。给予自然界以物理的阐释之意向，在其学说中已清晰可见。——译者注


〔501〕
 奥克阿诺斯为古希腊神话中始初瀛水的化身，被视为天神乌兰诺斯与地神盖娅之子，与其姊妹、女提坦神忒提斯为配偶，两者有3千子和3千女，亦即河流及其化身。——译者注


〔502〕
 新毕达哥拉斯主义（Неопифагореизм；Neopythagoreanism），迨至古代奴隶占有制社会衰落时期，新毕达哥拉斯主义这一古希腊哲学领域的神秘主义派别兴起（公元前1世纪～公元3世纪）；它与新柏拉图主义紧密相关，成为新柏拉图主义和诺斯替教派神秘主义的滥觞之一。——译者注


〔503〕
 《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为埃斯库罗斯所著三部曲仅存的一部。剧中的普罗米修斯因盗取天火以造福人类，被宙斯禁锢于高加索山崖，忍受骇人听闻的酷刑。他面对宙斯的淫威，始终坚贞不屈。而宙斯则敌视人类，甚至企图毁灭人类。他忌刻成性、暴戾恣睢、专横凶残，与普罗米修斯形成鲜明对照。——译者注


〔504〕
 参阅卡·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页。——译者注


〔505〕
 欧里庇得斯是古希腊三大悲剧诗人之一，曾听阿那克萨哥拉讲授自然哲学。智者普罗塔哥拉有关神的论文，即在他家里诵读。开宗明义便声言：“我不能断言是否真的有神存在，对此的认识有许多障碍：第一，是对象本身不明确；第二，是人类寿命短促。”克勒翁控告诗人相信异端邪说，并加之以渎神的罪名。《柏勒罗丰》（《Bellerophon》）一剧，为依据有关柏勒罗丰的传说而作。相传，伯勒罗丰为科林斯王西叙福斯之孙、格劳科斯之子；女神雅典娜赠与他神奇的鞍辔，并示意他向波塞冬献祭，因而得以乘骑神马佩伽索斯飞行于苍穹。柏勒罗丰欲乘神马飞上奥林波斯，后又悔悟，并与众神和解。——译者注


〔506〕
 公元前6世纪在小亚细亚的爱奥尼亚（伊奥尼亚）地区兴起的古希腊哲学派别，持素朴唯物主义和自发辩证的观点，分为米利都学派（创始人为泰勒斯）和爱非斯（即以弗所）学派（创始人为赫拉克利特）。这一派别力图探索自然界统一的物质本原，并以此解释万物的产生和演化。至于这一统一的本原，泰勒斯认为是水，阿那克西曼德认为是某种“不固定的”物质，阿那克西米尼认为是气，赫拉克利特认为是火。据赫拉克利特看来，非神所造的世界（宇宙），乃是“永恒的活火，有规律地燃烧和有规律地熄灭”。——译者注


〔507〕
 埃利亚学派为公元前6至前5世纪兴起于意大利南部古希腊人居留地埃利亚（即伊利亚）的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派别。色诺芬尼为其首创者，主要代表人物有巴门尼德、芝诺等。据巴门尼德看来，“只有理性才能认识存在”；世界的发展、星体的运动，是受必然性——神幻的安纳克支配的；而安纳克则是一位居于宇宙中心、居于天体、“晕圈”（火红的、幽暗的、带有“柔弱”火光的）中心的女神之化身。——译者注


〔508〕
 色诺芬尼受米利都派的影响，对自然界现象作了自然的阐释，具有唯物主义和辩证的倾向。他认为一切均生于水和土，并反对多神说，却认为有一个全视、全知、全听之神，无所不在，永恒不变。据色诺芬尼看来，世界并非神所造，而神却是人按其自身的形态所造。他对自然现象作了自然的阐述，将世界状貌之说非神话化。——译者注


〔509〕
 据恩培多克勒看来，万物皆生于所谓“四根”（即4种元素——火、水、土、气）；所谓“生”、“灭”，无非是元素的结合与分离；所谓“爱”、“憎”，乃是万物运动和变化的始因：“爱”使元素结合，“憎”使元素分离。又据他看来，事物的多种多样，乃是诸元素在其中混合的比例不同所致。他提出一系列自然科学的猜想，其中包括有关日食成因、有关自然形成的生命机体之生存等的猜想。——译者注


〔510〕
 阿那克萨哥拉认为：世界上除一种最精细的、能动的，物质的东西“奴斯”外，最初只有一混合的物质整体。“奴斯”促使相对者（热与冷、干与湿等）和构成物体的微粒“种子”从原始混合体中分离而出，并开始运动，构成宇宙和具体之物。他因主张太阳并非阿波罗，而是炽热的石块或火红的磨盘，而被视为亵渎神明。往昔被视为神圣者的天体，他视为并无超自然之力干预而形成的实在。卡·马克思指出：阿那克萨哥拉“是第一个对天体作物理解释的人，这样他在和苏格拉底不同的意义上使天接近了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34页）。——译者注


〔511〕
 留基伯是原子说的奠基人之一，认为原子在虚空中作旋涡运动而生万物，并认为：“没有任何事物的产生是无缘无故的，万物的产生皆有其根源，均属必然。”他最先提出因果律以及万有其源定律。——译者注


〔512〕
 德谟克利特亦为原子说的创始人，认为原子和虚空是万物的本原，无数的原子永远在无限的虚空中向各个方向运动，相互冲击，形成旋涡，产生无数的世界。据他看来，无限的世界便是由不可分割并因而无生无灭的微粒（原子）以及虚空形成；在世间居于主导地位的，为自然的必然性，一切现象皆由其决定。德谟克利特的“决定论”即摈斥神创造世界之说，又同所谓“预定说”格格不入。他并认为：宗教乃是人为地创造的。其无神论遭到众多神学家的责难。——译者注


〔513〕
 智者派为以传授知识为己任的古希腊哲学家的称号（公元前5世纪中叶～前4世纪）。他们承认客观存在是“流动的物质”，但从感觉论出发，又得出相对主义和怀疑论的结论。其主要代表普罗塔哥拉将个人感觉视为存在与非存在的标准，即“人是万物的尺度”，并对神的存在持怀疑态度。高尔吉亚曾提出3个命题：（1）什么也不存在，什么也没有；（2）即使存在着什么，那也是不可认识的；（3）即使是可以认识的，那也仍然是无法把所认识的传达给别人。在论证这些命题时，他表现了极端相对主义和怀疑论的态度。凡此种种，无一不是对宗教权威的挑战。——译者注


〔514〕
 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哲学家中“最博学者”，弗·恩格斯称之为“古代世界的黑格尔”。在哲学问题上，他动摇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他认为：物质永恒存在，不能被创造。他并提出四因说，即具体事物之构成仰赖于4种“因”，即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目的因。——译者注


〔515〕
 伊壁鸠鲁是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他反对亚里士多德关于神是“第一推动力”的理论，认为物质是唯一的实在。他进一步论证和发展了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说。他是唯物主义的感觉论者，特别强调感性认识的作用。他并认为：世界应从对神的恐惧中解脱出来。据他看来，神虽依然存在，但不再干预宇宙生活，而退居位于无数宇宙之间的空间。伊壁鸠鲁基于唯物主义立场，对众多宗教观念进行了批判。古罗马人的“无神论就是由伊壁鸠鲁奠定的”（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47页）。——译者注


〔516〕
 古希腊散文作家、唯物主义哲学家琉善（卢奇安），在其所作《对话》中，以清新的笔触讥讽时尚，鞭挞宗教迷信、哲学教条以及统治者的罪恶。在哲学思想范畴，琉善坚定拥护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原子说，并有所阐发。他反对种种宗教和灵魂不死说，不仅认为神不主宰自然界，而且认为神不主宰人间。他并揭示宗教迷信的欺骗作用（参见《琉善哲学文选》，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琉善被视为古希腊—罗马无神论晚期的代表、“古希腊罗马时代的伏尔泰”（弗·恩格斯：《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27页）。他的著述，在文艺复兴时期和启蒙运动时期的自由思想者中颇受欢迎。——译者注


〔517〕
 卡·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页。——译者注


〔518〕
 参阅Т. 蒙森《罗马史》第1编，莫斯科1861年版第115页。


〔519〕
 参阅Г. 布瓦西耶《多神教的衰微》，莫斯科1892年版第439～440页。


〔520〕
 卡皮托利乌姆（拉丁文Capitolium），罗马七丘之一。罗马七丘为罗马古城的发祥地。相传，罗慕洛和瑞穆斯为战神玛尔斯之子，即由此丘之牝狼哺育长大，是为罗马城的创建者。——译者注


〔521〕
 伊特鲁里亚人（拉丁文Etrusci），意大利古老部族，公元前8世纪分布于意大利西部沿海伊特鲁里亚地区；信多神，喜占卜；其政治、宗教和文化，对早期罗马有一定影响。——译者注


〔522〕
 翁布尔人（拉丁文Umbri），意大利的古老部族，分布于意大利中部翁布里亚地区。萨宾人（拉丁文Sabini），意大利的古老部族，分布于古罗马东北方之山区。——译者注


〔523〕
 翁布尔人（拉丁文Umbri），意大利的古老部族，分布于意大利中部翁布里亚地区。萨宾人（拉丁文Sabini），意大利的古老部族，分布于古罗马东北方之山区。——译者注


〔524〕
 皮琴特人（拉丁文Picenti），意大利的古老部族，分布于意大利中部皮琴努姆地区。希尔平人（拉丁文Hirpini），意大利的古老部族，分布于意大利坎帕尼亚北部地区。——译者注


〔525〕
 皮琴特人（拉丁文Picenti），意大利的古老部族，分布于意大利中部皮琴努姆地区。希尔平人（拉丁文Hirpini），意大利的古老部族，分布于意大利坎帕尼亚北部地区。——译者注


〔526〕
 参阅Т. 蒙森《罗马史》第1编，莫斯科1861年版第76页；G. 维索瓦《罗马人的宗教与崇拜》，慕尼黑1912年版。


〔527〕
 “卢佩尔卡利亚”（拉丁文Lupercalia），古罗马庆典，旨在敬奉古意大利的畜牧和丰饶之神卢佩尔库斯（女神为卢佩尔卡），颇为隆重，行之于每年2月15日。——译者注


〔528〕
 参阅С. 克莱门《欧洲宗教史》第1卷，海德堡1926年版第264页。


〔529〕
 拉丁人（拉丁文Latinae），意大利的古老部族，分布于古意大利半岛中部拉丁乌姆（Latium）地区。——译者注


〔530〕
 诚然，将诸如此类神祇分为两类：dii indigetes与dii novensiles，即所谓的“固有神”和“后起神”，一些研究者对此仍持异议。这些用语，其含义的确十分朦胧。——作者注


〔531〕
 “墨丘利”为古罗马神之称谓“Mercurius”的惯译，正读“梅尔库里乌斯”。——译者注


〔532〕
 С. 克莱门：《欧洲宗教史》第1卷，第119、262页。蒙森则另持他论，断言：敬奉米涅尔瓦和尼普顿之风，为伊特鲁里亚人袭自古意大利人（Т. 蒙森《罗马史》，第1编第80页）。——作者注


〔533〕
 参阅А. П. 卡日丹《古代世界的宗教与无神论》，莫斯科1957年版第239～240页。


〔534〕
 萨贝尔人（拉丁文Sabelli），萨宾人众多部落的统称（其中包括玛尔斯人、马鲁琴人、赫尔尼克人等）。玛尔斯人（拉丁文Marsi），属萨贝尔部族，分布于意大利中部山区。——译者注


〔535〕
 帕拉丁乌姆（拉丁文Palatium），古罗马七丘之一，其上有玛尔斯神殿。——译者注


〔536〕
 拉丁文Indigitamenta，音译“茵迪吉塔门塔”，意译“礼神典制”。古罗马人为祈求神祇护佑，并借助于种种繁复的手势行敬神之礼；所敬之神有150之多。《茵迪吉塔门塔》为“礼神典制”汇集。——译者注


〔537〕
 所谓古罗马“共和国”，系指公元前6世纪末至公元前1世纪后半期以罗马为中心的奴隶制国家。公元前510或509年王政时代结束，推选两名执政官秉政，建立共和制。奥古斯都（屋大维）于公元前30年征服托勒密王朝后建立蒲林斯制（元首政治），共和制遂告瓦解，古罗马进入帝国时代。——译者注


〔538〕
 格尼乌斯（拉丁文Genius），古罗马神话中的神幻形象，始而为氏族之先祖，后成为男性保护神、男性之力的化身，又称“约维阿利斯”。据信，每一男子均有其格尼乌斯。家族之主的格尼乌斯尤受崇敬。格尼乌斯渐成为与人同生共在的独立之灵（又说，有两格尼乌斯：一为善者，一为恶者），生时支配其行动，死后游荡于大地之上或与他神相合。又说，不仅个人有其格尼乌斯，城邦、地域有其格尼乌斯，社团、军旅等亦有其格尼乌斯。奉献上述格尼乌斯的铭文，在罗马帝国境内比比皆是。据说，格尼乌斯现身为蛇；其形象为一青年，持丰收之角或碗等。在帝国时期，对罗马之格尼乌斯和对帝王之格尼乌斯的崇拜，居于异常重要的地位。——译者注


〔539〕
 “尤诺”（“尤诺尼斯”）［luno（lunonis）］，似来自iuvenis（意即“年轻的”）、on（阴性词的后缀），故为“年轻妇女”之意（参阅G. 维索瓦《罗马人的宗教与崇拜》，慕尼黑1912年版第181～182页）。——作者注


〔540〕
 所谓“纳古阿尔”（Нагуал；Nagual），意即“佑护精灵”。诸如此类信仰，广泛传布于中美洲地区墨西哥和危地马拉印第安人中。他们笃信：无论何人，一旦降生，即置身于其佑护精灵的佑助下。诸如此类称为“纳古阿尔”的精灵，或取兽形，或为禽体。“纳古阿尔”崇拜，显然是图腾崇拜的遗存。——译者注


〔541〕
 参阅Е. М. 施塔耶尔曼《罗马帝国被压迫阶级的道德与宗教》，莫斯科1961年版第25页。


〔542〕
 参阅А. И. 涅米罗夫斯基《早期罗马的意识形态与文化》，沃罗涅日1964年版第51等页。


〔543〕
 相传，古希腊人所奉之主神宙斯，曾为人间确立法制和道德准则，赋予世人羞耻之心，并使其领悟种种道德观念，因而被视为宇宙秩序和人间秩序的维护者。——译者注


〔544〕
 据某些史料，古罗马贵族分为3族群［“特里布”（Tribus）］：拉姆奈（Ramnes）、提提耶（Tities）和卢克勒（Luceres）；古代人早就断定上述3族群分别由下述3部落之成分组成，即拉丁人、萨宾人和伊特鲁里亚人。据说，古罗马居民后又分为4城市族群（tribus urbanae）以及16或26（后又分为31）乡村族群（tribus rusticae）。所谓“族群”，为古代罗马征兵、征税和生活的基本单位。——译者注


〔545〕
 G. 维索瓦：《罗马人的宗教与崇拜》，慕尼黑1912年版第40～41页。


〔546〕
 G. 维索瓦：《罗马人的宗教与崇拜》，慕尼黑1912年版第88、327～337页。


〔547〕
 据苏联学者А. И. 涅米罗夫斯基推断，见诸古罗马宗教之关于所谓“努米纳”（numina）的观念，就其历史沿革而论，先于关于神祇的观念；所谓“努米纳”，亦即“努门”（numen），拉丁文意即“神意”（参阅А. И. 涅米罗夫斯基《早期罗马的意识形态与文化》，沃罗涅日1964年版第50～56页）。——作者注


〔548〕
 所谓“萨姆尼战争”（亦即“萨谟奈战争”），为古罗马人与意大利中部萨姆尼人之间的战争；这一战争旷日持久，曾三起三伏（约公元前343～前341年、前326或316～前304年、前298～前290年）。萨姆尼人得高卢人、伊特鲁里亚人之助，曾重创罗马军。罗马人最终获胜，略定意大利中部。萨姆尼人（Samnites，又译“萨谟奈人”），为居住于意大利中部山区的尚武部落；公元前354年，曾与古罗马人共同抵御高卢人，后又三度卷入反抗古罗马人的战争；公元前90年，又参加反对苏拉的战争。——译者注


〔549〕
 参阅М. М. 科贝利娜《古罗马艺术》，莫斯科—列宁格勒1939年版第121页。


〔550〕
 参阅Т. 蒙森《罗马史》第1编，莫斯科1861年版第117页。


〔551〕
 奎里纳利斯（拉丁文Quirinalis），古罗马七丘之一。相传，罗马古城即由此7丘联结而成；奎里纳利斯山丘为崇奉奎里努斯的圣地。——译者注


〔552〕
 所谓“罗马帝国时代”，据历史学家之说，始于公元前30年，迄至公元476年。前期帝国（公元前30～公元284年），奴隶制经济发展，基督教兴起并迅速传播。后期帝国（公元284～476年），统治中心东移至拜占廷，基督教取得合法地位（米兰敕令）。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亡。——译者注


〔553〕
 《奥古尔尼乌斯兄弟法》（《Закон Огульниев》），根据保民官奥古尔尼乌斯兄弟的提议制定。当时，已有4名“奥古尔”和4名“彭提菲克斯”，奥古尔尼乌斯兄弟提议再增补5名“奥古尔”和4名“彭提菲克斯”，并在平民中遴选。贵族则以所谓宗教上的考虑为借口，千方百计予以抵制。——译者注


〔554〕
 苏拉为古罗马统帅、独裁者、权贵派代表；公元前83年任终身独裁官，公民大会和保民官已形同虚设；公元前79年放弃独裁官之职。——译者注


〔555〕
 西塞罗为古罗马政治家，公元前63年任执政官，内战期间追随庞培反对凯撒。凯撒死后，他致力于恢复共和政体。——译者注


〔556〕
 “康皮塔利亚”节（拉丁文compitalia），古罗马人每年均举行之盛典，旨在崇奉拉尔和路口守护神。——译者注


〔557〕
 卡托、瓦罗、科卢梅拉、普林尼：《论农事》，1937年俄文版第92页。


〔558〕
 墨丘利被奉为商业庇护神［其名来自merx（意即“商品”）、mercator（意即“经商者”）］。至于对此神的崇拜之缘起，据А. И. 涅米罗夫斯基看来，与富有的平民上层人士地位之擢升有关，他们正是以经商为业。（А. И. 涅米罗夫斯基：《早期罗马的意识形态与文化》，沃罗涅日1964年版第112～115页）


〔559〕
 А. И. 涅米罗夫斯基对下列诸问题进行了翔实的研究，诸如：赫尔库勒斯崇拜在意大利的历史根源、古代希腊和伊特鲁里亚对此神形象形成之影响、此神形象移植于意大利土壤后的变异、赫尔库勒斯如何渐由波提提人和皮纳尔人之氏族守护神演化为全民之战神，继而复演化为商业神。不仅如此，赫尔库勒斯又被奉为男性勇力之神。（А. И. 涅米罗夫斯基：《早期罗马的意识形态与文化》，第106～112页）——作者注


〔560〕
 《西彼尔预言书》（《Сивиллиные пророческие книги》；《Sibylline Oracles》），古代神秘典籍，堪称古希腊—罗马、古伊特鲁里亚、古代犹太教和基督教之观念和信仰的汇集。该书为特定的祭司团所专用，非参与者不得问津。如遇凶兆，祭司则遵奉元老院之命，查阅该书，以求对策。西彼尔（库迈的）为古希腊—罗马神话传说中著名的女预言家，又称“阿玛尔泰娅”、“得福伯”、“得摩”、“得摩菲勒”或“赫罗菲勒”，其父为格劳科斯。相传，阿波罗授予她预言术，并允诺她的寿命与她手中的沙粒相等。她欣喜之余，忘记请求永葆青春。相传，西彼尔居于那不勒斯以西库迈的岩洞里。西彼尔为古希腊—罗马神话传说中预言者之统称。相传，其预言均以诗歌形式表达，多为六韵体。库迈之西彼尔的预言，记于棕榈叶上，共有9卷；后来，其中6卷遭焚。据说，若干年后渐增补、复原。相传，此《预言书》为高傲者塔克文以重金获自女预言者西彼拉（第1位西彼尔）。——译者注


〔561〕
 塔伦图姆战争发生于公元前282至前272年。塔伦图姆（拉丁文Tarentum）为希腊在意大利的领地；公元前5世纪初叶，建立奴隶占有制下的民主制，公元前4世纪上半期臻于鼎盛。战争结束后，塔伦图姆以海上联盟者的身份加入罗马联盟，仅保留不完整的自治权，成为古罗马在南意大利地区的主要支柱。——译者注


〔562〕
 古罗马神话与古希腊神话中相混同之神：福布斯＝阿波罗——太阳神；巴克科斯＝狄奥尼索斯——酒神，葡萄种植之神；狄安娜＝阿尔忒弥斯——狩猎女神；狄斯、奥尔库斯＝普卢通（普卢托）、哈得斯——冥王；法乌努斯＝潘——田野之神；福尔图娜＝提克——命运之神；基伯勒＝瑞娅——母神；科卢斯＝乌兰诺斯——天宇之神；卢娜＝塞勒涅——月神；玛尔斯＝阿瑞斯——战神；米涅尔瓦＝雅典娜——战神、智慧之神；墨丘利＝赫尔墨斯——商贾之神、神使；尼普顿＝波塞冬——海神；普罗塞尔平娜＝佩尔塞福涅——冥后；丘比特＝埃罗斯——小爱神；萨图尔努斯＝克罗诺斯——老辈神；塞丽斯＝得墨忒尔——农事之神；索尔＝赫利奥斯——太阳神；特拉（泰卢斯）＝盖娅——地神；西尔瓦努斯＝潘——畜牧之神；维纳斯＝阿芙罗狄忒——爱与美之女神；维斯塔＝赫斯提娅——灶神；武尔坎＝赫菲斯托斯——工匠之神；尤诺＝赫拉——主神之妻；尤皮特＝宙斯——主神；埃斯库拉皮乌斯＝阿斯克勒庇奥斯——医神。——译者注


〔563〕
 佩西努斯（拉丁文Pessinus），古代加拉提亚地区一城，位于小亚细亚中部，为女神基伯勒的崇奉中心。——译者注


〔564〕
 “巴克卡纳利亚”节（拉丁文bacchanalia），古代希腊和小亚细亚一些地区的民间节期；届时，则举行种种狂欢恣肆的仪式，以敬祀司掌葡萄栽培、酿酒之神巴克科斯。——译者注


〔565〕
 所谓“共和制”，系指公元前6世纪末至前1世纪后半期以罗马为中心的奴隶制国家的政治体制。公元前8～前6世纪，氏族部落体制以及军事民主制和库里亚（胞族）会议、元老院和王者依然留存，是为“王政时期”。王政时期末代王高傲者塔克文暴虐无道，罗马人愤而逐之；公元前509年，建立由罗马贵族掌权的共和国，是为共和制之肇始。公元前27年，元老院授予屋大维“奥古斯都”称号，个人专制统治从而确立，共和制最终覆亡。古罗马从此进入奴隶制帝国时期。——译者注


〔566〕
 蒲林斯制（拉丁文principatus），意译“元首政治”，前期罗马帝国的一种统治形式，始于公元前1世纪后半期奥古斯都建立帝制。共和制的国家机构（元老院、公民大会和高级长官）虽依然留存，实则国家大权由元首（元老院之首席）把持。这种统治形式，乃是以共和制为掩饰的军事独裁。——译者注


〔567〕
 多米那特制（拉丁文dominatus），意译“君主制”，后期罗马帝国的一种统治形式，始于公元284年戴克里先当政。它与帝国前期的蒲林斯制有所不同。这时，皇帝已成为专制君主，自认为其权力出于神，对臣民可随意生杀予夺，并极力仿效东方君主的朝仪。西罗马帝国灭亡（公元476年）后，东罗马帝国仍沿袭之。——译者注


〔568〕
 昆图斯·恩尼乌斯一生致力于向罗马人介绍古希腊文学和哲学，在文学创作方面亦有建树。《编年纪》是他的诗作，全书18卷，始于埃涅阿斯漂泊至意大利，包容作者同时代的人物和事件。作者模仿荷马史诗的格调，并力图与之相媲美。——译者注


〔569〕
 以芝诺为代表的早期斯多葛派，具有素朴唯物主义的倾向，认为神是“原动者”，将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所说的“逻各斯”视为宇宙“理性”，亦即是“神”。至于至高无上的威力，有时称之为“神”，有时则称之为“宙斯”。马尔库斯·泰伦提乌斯·瓦罗将神视为“宇宙精神”。穆齐乌斯·斯采沃拉认为：神是往昔的杰出人物，英雄的神化是宗教的基础。新柏拉图主义者甚至将神话与逻辑范畴相提并论。其最重要的代表普罗提诺，以尤为神秘的形式对柏拉图的理念说加以改铸。——译者注


〔570〕
 参阅Г. 布瓦西耶《多神教的衰微》，莫斯科1892年版第46页。


〔571〕
 卢克莱修认为：宗教产生于原始人对自然之力的畏惧以及对梦境等现象的迷惑莫解。他强烈批判宗教偏见，并断言：它是人类罪恶之源；只有正确认识种种自然现象，消除对幻象和自然力的崇信和恐惧，宗教偏见始可克服。卢克莱修认为：神祇形象是人们幻想的产物。他在无神论范畴比伊壁鸠鲁前进了一步。长诗《物性论》是卢克莱修唯一的作品，共6卷，篇幅宏大、格调壮伟，并富有说服力。他在诗中力图借助于原子论等来解释自然现象，并论及世界和生命的起源，其主旨在于使人类摆脱对神的信仰。马克思称卢克莱修为“朝气蓬勃、叱咤风云的大胆诗人”。他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对后世欧洲有一定影响。——译者注


阶级社会的宗教·世界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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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世闻名的巴米扬大佛（阿富汗）



第22章　佛教

古代种种“自然生成的”宗教，始终为部落宗教或民族—国家宗教。马克思主义奠基人认为：三大所谓“世界的”宗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与诸如此类宗教迥然不同。这一论点至关重要。所谓“世界的”宗教，即超民族的宗教，萌生于较晚期，为宗教史上一种独特的现象。伴随三大“世界的”宗教之出现，人与人之间破天荒第一次产生一种超越种族、语言、政治诸般关系的信仰关系。人们不分籍贯和语言，不分畛域和国籍，开始按信仰结集。综观“世界的”宗教之产生和传布，无一不是种种历史条件辏集所致。而这种辏集又是千载难逢。

佛教是“世界的”宗教中最早见之于世者。它在亚洲诸民族历史上始终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其景况颇似基督教之在欧洲，伊斯兰教之在近东、中东和北非。

关于佛教的起源

关于佛教的起源，依然颇感朦胧。佛教产生时期的文献资料，迄未发现。有史以来第一批有关文献资料，为出自阿育王的铭文（属公元前3世纪）。回溯其时，佛教已成为完备的宗教，拥有稳定的僧团体制，并具有既定的教义和传述。阿育王时期以前的佛教早期状况，只能依据嗣后的佛教传述加以揣测。伴随时光的推移，成于不同时期的种种传述，汇集成卷帙浩繁的佛教典籍。

综观种种佛教典籍，对历史学家最有价值者，莫过于最早的经籍，即巴利文圣典，主要保存于锡兰（今斯里兰卡），其结集当属公元始初数世纪。巴利文圣典称为“三藏”（梵文Tripitaka，意即“三只供收藏之用的筐箧”），亦分为3类：（1）“素怛缆藏”（Sutrapitaka，意即“经藏”），为佛之训诫、格言汇集；（2）“毗奈耶藏”（Vinayapitaka，意即“律藏”），为佛教僧团最早之戒律汇集；（3）“阿毗达磨藏”（Abhidharmapitaka，意即“论藏”），则为种种玄学论述。后期的佛教典籍（梵文、汉文、藏文、高棉文和日文等），流布甚广，而其历史价值则较为逊色。

据远古佛教传说，该教创始者佛陀
〔1〕

 确有其人。其生活年代约当公元前6至前5世纪，出生于印度北方，并在此间说法布道。而后期的传说则纯属虚构，即将佛陀描述为至尊神，着力渲染其降生之奇异、显示于世间的种种奇迹以及众多化身。

早期佛教的传述

据佛教早期经典（“藏”）所述，该教创始人为印度北方一小国的太子，属释迦族，诞生于喜马拉雅山麓的迦毗罗卫国。他名悉达多，后多称乔答摩。佛教徒又尊称他为“释迦牟尼”
〔2〕

 （意即“释迦族的圣人”）、“如来”（意即“成正觉”）
〔3〕

 、“自觉者”、“觉行圆满者”等等。悉达多的父亲为净饭王。净饭王对太子十分钟爱。悉达多自幼过着锦衣玉食、无忧无虑的生活。人间的忧愁、烦恼和不幸，为年青的王子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他甚至从未想到人生有忧患、贫困、病、老、死诸般痛苦。悉达多从未离富丽堂皇的宫廷，从未出精美绮丽的御苑；笙歌盈耳，觥筹交错，尽情游戏享乐。及年长，他娶娇妻，得爱子。

然而，初次触及严酷的、惨不忍睹的现实，他便深为所动。据晚期一则传说，王子一日出游，得遇数种人，因而顿悟。所遇的数种人，一为风烛残年的老人，一为病入膏肓的患者，一为待葬的死者。悉达多至此始知老、病、死为人生所不可避免。悉达多后又遇一贫苦比丘，见他甘愿弃绝尘世的富贵享乐，刻意修苦行，以求解脱之道，便毅然追随其后。
〔4〕



[image: alt]


佛祖释迦牟尼（公元5世纪）

悉达多弃宫室，离亲眷，暗自出走。他视富贵权势如粪土，屏除欲念，矢志于苦修。悉达多独处林中，刻苦自身，历时七载，仿效当时的苦行者，受尽百般折磨，静坐思惟，以求正真道、成正觉。然而，无论是净心守戒，抑或刻意自苦，均未能使这位年青的苦行者如愿以偿。他终悟修苦行并非可借以获致解脱之正道。久久冥思苦想，乔答摩终于达到觉悟。相传，乔答摩独自静坐树下（即菩提树
〔5〕

 ——无花果树，又称“慧树”），一心思惟，霍然“心地光明”，得大觉悟。悉达多（乔答摩）从此悟道成佛，即成为“觉者”。
〔6〕



乔答摩确信：贪恋享乐以及誓修苦行，两者皆非正真道。前者“眼贪色、耳贪声、鼻贪香、舌贪味、身贪细滑，为爱欲所牵，惑于财色，思望安乐”；后者“以羸身而取道”。正道为不苦不乐之中道，即静坐默想、思惟真谛；循此，则可臻于“寂灭”，终成正觉。

佛祖乔答摩既悟解脱之“正真道”，便从事说法传教——始而至贝拿勒斯的鹿野苑（此间有众多婆罗门修苦行者）
〔7〕

 ，嗣后又去摩揭陀国京都王舍城。弟子、信者纷至沓来，愈益众多。于是，乔答摩将其一部遣赴印度各地，并偕同余者云游四方，广布教义。佛陀后半生便在这样的布道生涯中度过，相传有40年之久。佛陀弃世时，其信徒组成的僧团已遍及为数众多的地区，其行迹主要见诸摩揭陀、拘萨罗及邻近诸国度。历经多年漂泊无定，佛陀逝世。众弟子按印度仪俗，将其遗体火化。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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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佛教之阿育王时期的柱头（公元前3世纪）

这便是有关佛教起源的古老传述。它与后期种种充斥奇思异想的传说迥然不同，其中绝无任何超自然成分可寻。当然，古老传述亦被赋予文学虚构，切不可一概信以为真。然而，神话学派的追随者们，如凯恩和塞纳尔，走上另一极端，同样是不可取的。他们竟然断言有关佛陀的传说并无任何历史依据，而执著于将佛陀视为纯神幻人物——太阳神。

俄国东方学家В. П. 瓦西里耶夫、德国印度学家赫·奥尔登伯格、法国东方学家奥·巴尔特等学者所持论点，无疑是正确的。他们既承认佛教创始者确有其人，又认为：我们对其生平几一无所知，有关佛陀的众多传说并不尽可信，其中一部分则流于模式化。
〔9〕

 然而，诸如此类传说中的描述（如将后期纯属神幻的增益予以摈除），又与印度北方诸国当时的生活状况恰相吻合。

对早期佛教文献资料的缜密探究，有助于认识该教赖以产生的历史条件。

佛教产生的年代

关于佛教产生的年代，堪称极难确考的问题之一。佛陀生于何时，佛教的传述对此其说不一，而且相差极为悬殊。据南传佛教之说，佛陀生于公元前6世纪；北传佛教则持另说，甚至执泥于纯属虚构之年代——公元前25世纪（公元前2420年）。据南传佛教较为可信的传统说法，佛陀生卒年代可加以推算。佛陀乔答摩涅槃（去世）100年后，比丘举行第2次结集。

据佛家推算，第2次结集118年后，阿育王即位。阿育王在位年代，依据希腊史料可确考为公元前268至前232年。由此可推知——无疑纯属估算，佛陀之殁约在公元前490年；也就是说，佛陀生活年代，约当公元前6世纪至前5世纪初叶。
〔10〕

 由此可见，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与孔子同时。
〔11〕



佛教赖以产生的历史条件

公元前6至前5世纪，悉苏那伽王朝
〔12〕

 时期，北印度诸王国，特别是摩揭陀，阶级斗争十分尖锐。佛教便是产生于这样的条件下。此时此地，社会矛盾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富有的奴隶主、婆罗门、刹帝利、王公贵族穷奢极欲、养尊处优；而奴隶、沦为农奴的农村公社社员以及属低贱种姓者
〔13〕

 ，则处于艰难竭蹶之中。两高贵种姓，即婆罗门和刹帝利，明争暗斗，为权势而角逐。刹帝利相继建立军事王朝（如悉苏那伽王朝），将婆罗门摈斥于政权之外。

凡此种种，则导致传统世界观的危机。所谓种姓制度似为大梵天所立，永世长存，不可触动——这样一种观念开始动摇。遁世苦修、屏除欲念、游方为僧之风，盛极一时。由此可见，即使高贵种姓中，亦有许多人对现存制度心怀不满。这样一来，种种异端学说和宗派，乃至无神论的哲学体系，如遮缚迦派
〔14〕

 ，便应运而生。佛教所持便是崭新教义之一，反映了普遍存在的郁悒、彷徨和绝望。

早期佛教教义

何者为佛教世界观之始初的意蕴，何者为晚期的增益——欲加区分，确也并非易事。曾几何时，所谓佛教世界观，与其说是宗教体系，毋宁说是哲学—伦理体系。

构成早期佛教世界观的基础者，乃是所谓“四谛”。“四谛”为佛陀乔答摩“霍然彻悟”之所得，并在鹿野苑初次说法（初转法轮）时宣示徒众。所谓“四谛”，即是“苦谛”、“集谛”、“灭谛”和“道谛”。
〔15〕



据佛陀之教谕，人生皆“苦”。“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怨憎会苦、爱别离苦、求不得苦、五盛阴苦……”
〔16〕

 造成世间人生苦痛、烦恼之因，为所谓的“业”与“惑”。“诸烦恼增上所生诸业”，“由此集起生死苦故”。断灭世俗诸苦之道，在于“寂灭为乐”。依据此说，世人应“断弃、吐弃、离欲、灭没、寂静”。

教人们根绝一切烦恼业因之法，正是“四谛”中“道谛”的主旨。所谓“道谛”，即是通向解脱的“八正道”：“正见、正思惟、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
〔17〕

 。循此“八正道”潜心修习，即可功行圆满，证得阿罗汉果——超凡入圣，入于涅槃。所谓“涅槃”，乃是最终的理想境界。据佛教之教义，智者均应竭诚以求之。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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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祖释迦牟尼涅槃（浮雕，公元1世纪）

何谓“涅槃”？尽管这一概念在整个佛教哲学中似居于核心地位，但并无确定的含义。见诸佛教经籍的理解，亦不尽相同。据一部分教徒看来，“灰身灭智、捐形绝虑”，谓之“涅槃”。据另一部分教徒看来，所谓“涅槃”，即是摆脱世俗之识，而臻于另一“无分别”之相状。由此可见，一部分教徒认为：所谓“涅槃”，生可证得；一部分则认为：死后始可企及。总之，“涅槃”意味着“生死相继”的终结。据印度的传统观念（佛教徒亦予以承袭），一切有生命者均须“生死相继”。

这种所谓“生死相继”，佛教徒称之为“轮回”。所谓“轮回”，意即一切有生命者永在诸道辗转沉浮，经受无边之苦。
〔19〕

 据说，人死并不能解脱尘世之苦，因为死则继之以生。惟有经历漫长的“生死相继”，修得阿罗汉果位，悟得真谛，始可摆脱令人畏怖的“生死轮回”之苦。据婆罗门所信之说，众生死后不仅可转生为人身，而且可转生为其他形体，诸如畜生、草木、阿修罗、天神等。而转生为人，是为“轮回”的最高形态，因为人身始可入于“涅槃”这一理想境界。佛教徒笃信，佛陀在转生为乔答摩·释迦牟尼之前，同样经历了漫长的生死轮回：曾生于人世，托生为不同种姓和不同职业者；亦升于天界，转化为天神，乃至大梵天。然而，佛陀是世人中第一个“得大觉悟”者，从而得以摆脱生死轮回。佛陀故去，便是入于涅槃。因此，佛教徒通常将佛陀逝世称为“涅槃”。

至于臻于阿罗汉果而入于涅槃，据早期佛教之说，其唯一途径是潜心修习，谨奉“八正道”。欲获得解脱，证得涅槃，不再生死轮回，惟有依恃自身，他人他物均无法予以襄助。世人不应希冀成神。佛陀对诸神的存在并未持之以否定。然而，据其教说，诸神非但不能拯救众生摆脱尘世之苦，自身亦无法从中解脱，他们同样在生死轮回之数。由此可见，佛陀既然“得大觉悟”，则位居诸神之上。而佛陀又非亲自拯救众生，使之从生死轮回中获得解脱，并臻于涅槃。他只是向众生宣示真谛，晓以正道，世人则须循此自修正果。

释迦牟尼在贝拿勒斯初转法轮时宣称：“汝等欲闻如来识宿命智，知过去诸佛因缘，我当说之。如谛听吾法，即可成最正觉，……证得佛果，在世成道。”
〔20〕



早期佛教的伦理

由此可见，早期佛教趋重于伦理范畴，即世人的行为规范。众生凭借默想和证悟，可臻于真谛，求得解脱之正道，并奉持圣典之训谕，修成正果。

原始佛教的道德训谕，主要重在规戒，无非是晓以佛陀信徒应严戒之恶行。凡佛教徒均应恪守的基本戒律可归结为五条，亦即：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而对矢志于修正果者，“五戒”则衍绎为一整套异常严刻的戒律
〔21〕

 。不杀生，则成为不得加害于纤微之虫。于是，不可饮用未经过滤之水，因为水中难免有微小的生物；不可从事耕作，因为耕者无意中会伤害地下之蠕虫，如此等等。不邪淫，则成为永葆童身。不偷盗，代之以不受任何财物。不饮酒，则代之以不非时食（诚然，尚未像婆罗门苦行者那样拒食自苦）、弃绝尘世一切安逸以及享乐和荣华。

总之，欲奉持佛教道德戒律，则须削发为僧、遁世修行。

佛教的重要信条之一，便是施予一切有生命者以慈爱和怜悯。佛教并力主广爱博施——不计善恶，不分人畜，均一视同仁，绝不允许有所偏倚。再则，佛教施予众生之爱，并非积极的、见之于行的爱助，而是消极的慈惠、隐忍和宽宥。佛陀的信徒绝不可以怨报怨。据他们看来，如依此而行，怨恨和愁苦非但无法瓦解冰消，反而会变本加厉。更有甚者，他们甚至主张不可助他人反抗欺凌，而力主逆来顺受，杀人者亦无须惩处。对种种恶行，佛教徒亦泰然处之，待之以容忍和宽宥，只是严戒参与其事。

早期佛教的玄学

早期佛教哲学的认识范畴，较之伦理范畴大为逊色。这一范畴极为朦胧。佛陀本人并不注重纯玄学问题，而认为宣讲人生修持之正道至关重要。试看佛陀在一次说法中所作的形象的比喻：一只手抓起的树叶，自然无法与一座树林的树叶相比。佛陀晓谕徒众的真谛，与佛陀悟解的全谛相比同祥微乎其微——他虽已悟解，却认为无须晓谕众生，因授之无益。另一次，佛陀又作了下列比喻：倘若一人为毒箭所伤，不去就医，反而查访施箭伤人者，探询此人属何部落、属何种姓以及其父母为何人，如此等等，则未及就医，伤者已然丧生。举凡欲从世间之恶中求得解脱者，亦然——无须探究世之原由、世之缘起等等，而应循所示之道修善行。

佛教哲学的许多问题，甚至极为重要者，迄今仍令人困惑莫解，其原因盖在于此。佛教关于人的心理范畴之教义，即如上述。佛教否认人的“心”之独一无二，更不承认“心”之不灭。据佛教之说，心理活动之基石并不是“心”，而是种种所谓的“法”
〔22〕

 。“法”具有多种含义；诸如规范、教义、宗教、真正的实在、本质等等，均属之。而在佛教哲学中，“法”的基本含义则是所谓的“自相”，如“色法”、“心法”等，名目繁多。佛教各宗派，其说不一，诸如“七十五法”、“八十四法”、“百法”
〔23〕

 等等。诸如此类“法”中，有所谓“色法”
〔24〕

 ——与对物质世界的感知相联属（所谓“物质世界”，为目可见、耳可闻者，如此等等）；有所谓“心法”
〔25〕

 （即抽象的观念）；尚有若干范畴，其中包括“灭生死”而臻于“大寂静”之“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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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之手（公元14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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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卧之佛陀（斯里兰卡）

人既死，构成其个体的“法”亦不复存。然而，仰赖源于今生以及来世生死轮回之行的“法”，此“法”再度和合，形成新“法”体，为新我体之始原。“法”之流转，周而复始，永无终期。这便是所谓的生死轮回。惟有谨遵佛陀教谕，始可获得解脱。
〔26〕



关于“法”之流转（“三世轮回”）的观念，早期即已在“十二支”（“因缘”）中经历了玄学“锤炼”。此十二支，始自“无明”，终于“老死”，为因果循环的链条；支与支之间，顺序成为一对因果关系。
〔27〕



有关“法”的教义，堪称佛教哲学的基础之基础。这一教义蕴涵（尽管是以素朴的和神秘的形态）名副其实的辩证因素。正因为如此，弗·恩格斯指出：辩证的思维首先发现于佛教徒和古希腊人
〔28〕

 。

早期佛教的教义，有时称为“无神宗教”或“无神论宗教”。此说并不完全恰当，却又并非无稽之谈。佛陀并不否认婆罗门教所奉诸神之存在。然而，据他看来，婆罗门教所奉诸神无力拯救世人，世人唯有刻意修习，始可摆脱尘世之苦。骤然看来，这一教说意在劝导世人自勉自励，而实则佛陀将“拯救”视为纯属消极遁世。据他看来，只有了却尘缘，始可从尘世之苦中得到解脱。

早期佛教僧团

早期佛教的实际道德训谕之严峻，势必要求其教义的追随者矢志于苦修。实际上，早期佛教僧团（僧伽）
〔29〕

 即是乞士（比丘）、女乞士（比丘尼）等之和合（亦即“理和”与“事和”）。僧团成员来自不同的种姓，却并非一切人皆可被接纳。诸如奴隶、兵士、罪犯、负债者，均不得加入；不得父母允许，任何人亦不得加入。苦行规戒异常严峻。除一领黄僧衣外，僧团成员不得有任何财物（在印度，惟有属卑贱的“不洁”种姓者，始着黄色）；均巡乞布教，日食一餐（日落前）；矢志不婚，如此等等。

然而，并非所有佛教徒均愿具足戒
〔30〕

 ，大都愿居家修行。诸如此类居家信徒，男性称为“优婆塞”，女性称为“优婆夷”（即所谓的“居士”）。他们只需依照佛教戒律受持“五戒”；此外，尚须施舍财物与僧团。佛教教义固然允许信佛者居家修道，而他们甚至亦为佛教僧团所不可或缺。否则，佛教僧团将难以维系。须知，僧众并不从事劳作，无非是靠他人施舍果腹度日。

早期佛教的传布

这一新兴宗教之传布，在印度颇有成效；其原因在于：它符合不同阶层居民的需求和愿望。对城市各阶级（种姓）——刹帝利等说来，佛教是一种武器，可借以与婆罗门贵族分庭抗礼，并抵制其种种特权以及种姓禁锢。被压迫大众呻吟于水深火热之中，前景渺茫，绝望之余，蒙佛教授以摆脱苦难之道（尽管纯属欺人之谈）。而婆罗门教却反其道而行之——他们高高在上，傲视平民。此外，出身于卑贱无权种姓者，一旦加入佛教僧团，便取得某些人权，受到一视同仁的待遇。佛教布道面向平民大众，而婆罗门教则一概予以鄙弃。只此一端，即可促使民众皈依新教。同时，新教屏弃靡费的献祭以及种种繁缛的仪礼。况且，佛陀乔答摩及其弟子向众生说法布道，用的是易懂的口语（即普拉克里特语
〔31〕

 ），而不是借助于古“吠陀”颂歌所用的古老雅语。佛教僧团体制完备，亦有助于佛教教说之广布于世。众僧团戒规谨严，长幼有序。

婆罗门竭力抵制新教的传布，但颇有力不从心之感。他们对民众的影响确也微乎其微。如前所述，婆罗门教只是缓缓重整旗鼓，向佛教进行反攻。而佛教为了与婆罗门教较量，也并非墨守成规。

孔雀王朝与贵霜王朝时期的佛教

公元前3世纪，在囊括印度大部疆域的摩揭陀国，佛教已成为居于统治地位的宗教。至于摩揭陀国，由于数代刹帝利王朝所实行的政策，婆罗门教的影响已趋衰落。特别是孔雀王朝诸王，出身于较低种姓，掌权柄于古希腊—马其顿入侵者被逐（公元324年）之后，并成为佛教的扶持者。他们不能，也不愿依靠婆罗门贵族。佛教僧团不承认种姓差别，势必成为孔雀王朝历代诸王尤为称心如意的支柱。

况且，它们在民众中并拥有极大的影响。孔雀王朝所统摄为一个庞大的集权国家。佛教对其说来之所以难能可贵，其原因并在于：它与地域的和部落的崇拜并无瓜葛；佛教僧团戒律谨严，并处于统一的辖制之下。最后，佛教逆来顺受的教说，有助于统治者统摄民众。孔雀王朝第3代国君阿育王之所以对佛教徒稍加贬抑即改弦易辙，尊佛教为国教，其原因便在于此。

阿育王的敕令铭文，包容关于佛教的最古老的可信史料。阿育王在位期间，佛教寺院纷立；供奉和安置种种圣物的窣堵波
〔32〕

 ，相继营造。佛教弘扬于印度全境，并传布于疆域外：始而传至锡兰（今斯里兰卡，公元前3世纪），继而再传入印度支那、印度尼西亚。佛教在上述地区之传布，与印度的贸易扩展相并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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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所宣扬之“生死轮回”（公元8世纪）

公元1至2世纪，贵霜王国（“印度—西徐亚王国”）时期
〔33〕

 ，佛教之势益盛，愈加弘布于世。这一王朝来自异域，势必竭力在印度国内寻求支柱。而附丽于纯地域性传统的婆罗门，自然是爱莫能助。贵霜王朝历代诸王千方百计扶持佛教僧团，广建庙宇和寺院（丛林）。迦腻色迦（公元78～123年），尤以崇佛著称。这一时期，佛教并广传于北路，即中亚，亦传入中国。

佛教教义的变易

由于佛教广为传布，特别是弘扬于印度疆域之外，并成为居于统治地位的宗教，佛教教说的内蕴亦有重大变易。诸如此类变易，部分出于自发，部分则来自有组织的佛教结集
〔34〕

 。最初两次佛教徒结集，仅见诸传说：第1次似在佛陀乔答摩逝世后不久；第2次在此一百年后。第3次举行于阿育王时期；第4次举行于迦腻色迦在位之际。

佛教教义之变易，其趋向有二：在知识界和僧团上层人士中，佛教的玄学趋于繁复，并获得进一步发展。而伴随佛教在广大民众中，特别是在印度境外的传布，佛教教说则日益适应当地的固有传统，日益适应不同国家诸民族的原始信仰。上述两进程，似乎相互对立，实则相辅相成。

早在第2次佛教结集之时，相传即有关于恪守戒律之争。于是，教团分为两支，即部派
〔35〕

 ；嗣后，因对佛教玄学的见解不同，继而出现其他部派。至于所谓可见世界的实在性、可认识性等等，堪称众说纷纭。佛教相继出现的部派，总计在30以上。而最深刻的分裂，出现于公元1世纪前后。佛教从此分裂为两部派：一为“希那衍那”（意即“小乘”、“狭径”）
〔36〕

 ，一为“摩诃衍那”（意即“大乘”、“广途”）
〔37〕

 。相传，此次分裂为第4次结集所确立。小乘力主恪遵戒律，严守原始佛教的教义。大乘则反其道而行之，其所持之说的颇多论点与释迦牟尼的教说相距甚远。

大乘

所谓大乘义理的创立者，被认为是著名的佛教神学家龙树（公元1世纪）。龙树生于印度南方，属婆罗门种姓。较之原始佛教，大乘教说包蕴尤为彻底的弃旧图新。它无疑是对婆罗门教的巨大让步，婆罗门的影响势必反映于其中。婆罗门虽已接纳新教，而其旧有的世界观大多依然如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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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迦牟尼坐像（日本，属公元13世纪）

据大乘佛教之说，佛教教义的基本观念（惟有自我刻意修习，始可证得涅槃），将难以承受的重负加之于世人；此径狭小，只有少数人方可企及；而无量众生希冀较易行、较宽阔之途。不奉一神或多神的宗教，则为人民大众所摈斥；对信者来说，神或多神不可或缺。于是，大乘佛教将教主释迦牟尼从觉者化为神；施之于佛陀的礼敬，日甚一日。

据信，佛陀释迦牟尼（乔答摩），无非是众多佛陀之一。婆罗门教所奉诸神，继而其他皈依佛教国家之神，一并为佛教所接纳。伴随岁月的推移，佛陀之数亦剧增，遂有“九百九十五佛”以及“三十五观音”之说，如此等等。时至今日，北传佛教的寺院通常供奉千佛之造像。诸佛中最受景仰者有：释迦牟尼——众所周知的佛教创始者；弥勒——未来佛，据信将继承今世佛之佛位；金刚手
〔38〕

 ——千佛中之末佛；文殊师利——专司“智慧”；本初佛
〔39〕

 ——宇宙之创造者；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

除诸佛外，大乘佛教并敬拜菩萨
〔40〕

 。菩萨是屏除世俗欲念、成就佛果、应入涅槃
〔41〕

 者。菩萨之所以甘愿留于世间，是为了拯救众生。由此可见，菩萨即是未来之佛。众菩萨中最为人们敬仰者，莫过于观世音。

大乘佛教对佛教教义的另一重大增益，是所谓俗家可入涅槃之说。龙树最先倡导：可证得涅槃者，不仅限于僧众，俗家亦在其列。

然而，如此种种让步，犹嫌不足。所谓“涅槃”这一理想境界，对潜心求索的哲学家和失意文人说来，颇具诱惑力；而广大民众对之却茫然莫解。这样一来，势必要诉诸尤具诱惑性者。于是，原始佛教中闻所未闻的天堂说，便在大乘佛教中应运而生。据信，所谓“天堂”，即是“西方极乐世界”。那里有观不尽的奇花异草、享不尽的福祉安乐，信佛者即栖身于此。阿弥陀佛便是此方之主。至于西方极乐世界与最终的理想境界——涅槃之关系如何，佛教神学家则予以如下解说：栖身于西方极乐世界者，为信佛者之灵；他们只须在世间转生一次，便可入于涅槃。对广大善男信女说来，西方极乐世界（Sukhavati）并非“中继之地”，而正是梦寐以求的境界。

佛教不仅宣扬“天堂”说，而且鼓吹“地狱”论；为了震慑信者，则挖空心思，对此极尽渲染之能事。一幅幅经受骇人听闻酷刑之景象，历历如在目前。据说，一旦违迕佛规，则堕入地狱，永受此等无边之苦。

作为哲学—伦理体系的原始佛教，其为大乘佛教所承袭者已寥寥无几。正是借助于这一较为灵活变通的形态，佛教得以广布于为数众多的国家和地区。

佛教的继续传布

佛教之广为传布，与印度文化的影响和印度贸易的扩展相伴而行。佛教之传入锡兰（今斯里兰卡），上文已述及。继而，佛教由此再传入缅甸、暹罗（即泰国，早在公元5世纪前）、印度尼西亚诸岛（始于公元5世纪）。在印度尼西亚，佛教长期与婆罗门教并存；迨至公元14世纪，始为伊斯兰教所排抵（佛教之遗存，如今只见诸巴厘岛）。传布于上述诸国的佛教，均属原有之小乘。因此，小乘嗣后便称为“南传佛教”。至于中国，其景况则不同于前者。小乘佛教虽早在公元1世纪即已传入，但并未站稳脚跟。后来，特别是始于公元5世纪，大乘佛教则取而代之，广布于中国。在这里，大乘佛教的传布有着肥土沃壤，与本土宗教——儒教和道教形成三教并存的局面。公元4世纪，佛教从中国再传入朝鲜；继而传入日本（公元6世纪）。在日本，佛教与其固有宗教——神道教相互争衡又相互影响。在朝鲜，佛教则与其本土的种种崇拜和儒教相互争衡又相互影响。在印度的邻邦尼泊尔，佛教的传布始于阿育王时期，后来则采取藏传佛教的形态。迨至18世纪，廓尔喀人（属印度教的湿婆派）侵入，对藏传佛教加以排斥。时至今日，佛教徒已不足尼泊尔总人口的10％。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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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勒佛坐像（雍和宫，北京）

佛教之传入西藏

西藏是大乘佛教教说极度隆盛的主要地区。公元7世纪，佛教开始传入西藏，而且纯属政治原因。回溯其时，这一地区正处于社会变动时期，藏王松赞干布既统一全藏，则深感务须加强教化，以巩固已取得的统一。他与毗邻的国度和地区有所交往。众多经籍和佛教教说，相继从尼泊尔传入。据晚近之说，松赞干布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然而，藏传佛教初为小乘，长期不见容于民众；他们仍行当地古老的萨满式仪礼和氏族崇拜（即所谓的“苯教”
〔43〕

 ，又称“苯波教”）。长期以来，佛教无非是囿于吐蕃王室罢了。迨至公元9世纪，佛教始传布于民间，而所传已是大乘。其传布者为印度僧人莲花生（公元8世纪）。莲花生与其徒众广为采纳和实施法术仪礼、咒术和占卜。
〔44〕



这些佛教传布者将地方所奉之神纳入佛教神殿，使之充斥于其中。他们并竭力宣扬：虔信者可置身于西方极乐世界，而获罪者则堕入阴森可怖的地狱。诸如此类新说，大大有助于新教在民众中之传布，地方当局并极力予以扶持。然而，西藏的反佛教教派势力极大，其靠山则是旧有的氏族—部落贵族。公元10世纪初（吐蕃赞普朗达玛在位期间），佛教遭贬抑；历经多次较量，终以佛教徒得势而告终。佛教徒于925年设计刺杀朗达玛（据晚近的佛教之说，朗达玛俨然是大逆不道的罪人和异教徒）
〔45〕

 。迨至11世纪，佛教在西藏最终获胜。新教派——“密宗”，隆盛于这一地区。

密宗与格鲁派

莲花生被视为藏密的奠基人。11世纪中叶应聘自印度来藏传教的僧人阿底峡，则被视为其最著名的代表。所谓“密宗”，又称“密教”，其所持纯属神秘主义教说，原始佛教的教义在其中几荡然无存。密宗将本初佛视为至高无上者，奉为无生、无不生的至尊灵体。
〔46〕

 据密宗教说，佛身有三，即法身、报身、应身
〔47〕

 。密宗对所谓“意密”和“语密”尤为注重，极力宣扬：谙于此道，便易于或可早日超脱“生死轮回”，证得涅槃。于是，众生无须经历漫长的“生死相继”，凭借口诵真言（即“语密”），便可臻于涅槃。由此可见，其重心已非世人的刻意修习（如早期佛教所行），而是阿阇梨
〔48〕

 （通晓“曼荼罗”者）的所谓咒术。这样一来，佛教便从哲学体系蜕变为通常的法术。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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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的圣者（中国，公元7～8世纪）

公元11至12世纪，西藏已是寺庙林立，僧人不可胜数（僧人，藏语称为“喇嘛”；传入西藏和蒙古的佛教，因而通常称为“喇嘛教”）。梵文经籍相继译为藏文。蒙族历代统治者极力扶持藏传佛教（忽必烈尤甚）。最有影响的寺庙萨迦寺的法王八思巴，被尊为国师。明朝（公元1368～1644年），对藏传佛教虽仍予以扶持，但对西藏却同时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以期予以削弱；而对西藏诸寺庙，则实行“借此抑彼”的政策。一个新的联合教派在西藏佛教徒中兴起，这显然是明朝所推行政策的反响。该派以佛教改革家宗喀巴（1357～1419年）为首。宗喀巴出家于安多
〔50〕

 的贡布寺，成为格鲁派
〔51〕

 的创始人。宗喀巴力图恢复往昔的佛教道德规范，倡导恪守戒律。他为随法僧众制定严格戒律，重新规定该派僧人务须穿戴黄色僧衣僧帽（因此，格鲁派又称“黄教”，以区别于曾隆盛于西藏的萨迦派
〔52〕

 ）。前所未有的宗教仪礼相继确立：隆重的祭神仪式、盛大的仪礼和宗教节期，无一不是鼓乐齐鸣、钟声缭绕、旌幡招展，如此等等。改革中至关重要者，莫过于确立佛教寺院体制之森严的等级制。一切权力集于两最高教主之手，亦即：班禅喇嘛（班禅额尔德尼）
〔53〕

 、达赖喇嘛
〔54〕

 。两者同被奉为最受尊崇之神佛的化身：班禅喇嘛被视为阿弥陀佛之化身，达赖喇嘛则被视为观世音之化身。

黄教极重所谓“转世”之说
〔55〕

 （所谓“转世者”，即“呼毕勒罕”）。所谓“呼毕勒罕”
〔56〕

 ，即被信为神佛转世之体。每一寺庙均各有其“转世者”，即世间的活神、活佛或活菩萨，信者对其顶礼膜拜。

西藏的教主秉政制

回顾往昔，西藏的世俗政权，至少在名义上仍归中国历代诸帝；西藏教主最初无非是握有教权，却博得民众无比敬仰。明朝诸帝暗弱无为。公元1639～1640年间，蒙古的固什汗统兵入藏，杀藏王，将世俗政权尽赋予达赖喇嘛，此即五世达赖。强盛的清王朝在开创之初，便将中国主权再度扩及西藏，但地方政权实则仍握于达赖喇嘛，更确切地说，握于其左右的上层喇嘛之手。西藏实行的教主秉政制，是封建农奴制的一种特殊形态。在这种制度下，僧俗大土地占有者高居于无任何权利可言的广大农奴群众之上，而政权则集于教主。

居于这一教阶之顶端者，为班禅喇嘛和达赖喇嘛。就教阶而论，前者高于后者，因为前者是阿弥陀佛的化身，而后者，达赖喇嘛——则是观世音转世。班禅喇嘛被尊为达赖喇嘛的教父。然而，世俗实权则操于达赖喇嘛之手。正因为如此，在佛教界（他国亦然），较之远离世俗事务的班禅喇嘛，达赖喇嘛声望要高，影响要大。达赖喇嘛的驻锡之地为圣城拉萨的布达拉宫；班禅喇嘛的驻锡之地为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

蒙古族以及布里亚特人、卡尔梅克人、图瓦人的佛教

回顾往昔，西藏堪称佛教进而向毗邻地域传布的中心。佛教既经传入，则同样成为加强当地王公贵族的封建政权之工具。佛教之北传蒙古，早在元朝初年（即忽必烈在位之时）。继之而来的则是封建割据，佛教遂日趋衰落。迨至16世纪末叶，蒙古王公再度引入佛教，西藏喇嘛应聘来蒙传经讲道，寺庙相继兴建。始而，惟有南部蒙古王公（俺答汗等）致力于此
〔57〕

 ；嗣后，北部蒙古（喀尔喀蒙古
〔58〕

 ）王公亦效之。土谢图汗阿巴岱率先奉佛，于1586年修建额尔德尼昭（庙），是为该地区最古老的寺庙。

继而，佛教寺庙纷纷兴建。蒙古佛教徒致力于尊奉本民族的转世者，即呼毕勒罕（“格根”，意即“圣者”）。17世纪以来，乌尔根庙的呼毕勒罕尤为人们所尊崇。后来，东部蒙古与西部蒙古（卫拉特）争衡，实力削弱，继而臣服于中国中央政权（约当17世纪末期），上述状况变本加厉。乌尔根庙的呼图克图
〔59〕

 （又称“博格多－格根”，至圣），被视为最受尊崇的佛教大师多罗那他之转世，其全称为“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
〔60〕

 。

北传佛教诸地区，均尊之为神圣。他被奉为法王，其地位仅次于班禅喇嘛和达赖喇嘛。辛亥革命（1911年）以后，乌尔根庙的呼图克图（博格多－格根）在蒙古开始秉政，蒙古遂成为类似西藏之教主秉政的地区
〔61〕

 。1924年，蒙古劳动人民在蒙古人民革命党的领导下建立人民国家，这一教主国遂告瓦解。嗣后，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这个国家开展了反喇嘛教的群众运动。
〔62〕



[image: alt]


藏传佛教的喇嘛

17世纪初叶，佛教已在西部蒙古诸部
〔63〕

 广为传布，游牧于伏尔加河下游的卡尔梅克人亦在其列。热衷于佛教之传布者，主要为王公。这一地区的佛教传布者中，扎雅·潘底塔（1599～1662年）最负盛名。他又是西部蒙古文字的创造者。喇嘛教之盛传于布里亚特人中，始于公元18世纪初叶。该地区第一座寺庙——楚戈尔庙，建于1711年。迨至19世纪，布里亚特地区的寺庙增至34座，喇嘛数以千计。然而，佛教之传布仅限于东布里亚特地区，即外贝加尔湖一带。这一地区，封建贵族（“诺伊翁”）势力极盛。

而西布里亚特地区，宗法氏族关系依然留存，佛教几无迹可寻。此间尚不具备适于佛教传布的土壤。俄国沙皇政府几经踌躇（一度欲使西伯利亚诸民族基督教化），终于确认佛教在外贝加尔湖地区的合法地位。为了削弱该地区与蒙、藏之间的联系，叶卡捷琳娜二世甚至设置所谓“最高喇嘛”之教职，称为“班迪多－哈姆博－喇嘛”（1764年）。规模最大的雁湖寺，是为其驻锡之所以及俄国佛教教务的中心（1809年）。后来，1853年，一项特别法令公布于世，即《俄国有关喇嘛教僧侣的章则》。突厥语诸族中，惟有图瓦人信奉佛教。18世纪，佛教自藏、蒙传入图瓦（“乌良海地区”）；迨至20世纪初叶，已是十分隆盛：寺庙在20座以上，喇嘛有3千余人。然而，在图瓦地区，佛教并未使本地固有的萨满教信仰销声匿迹，众多萨满依然行术如故。

现代的藏传佛教——喇嘛教

对北传之佛教（亦即藏传佛教）而言，西藏堪称宗主国和圣域。拉萨被视为圣城，各地佛教徒络绎不绝，前来朝圣。该城居民，大多为僧侣。藏文为北传之佛教（亦即喇嘛教）教徒视为神圣，藏文经籍浩如烟海：《甘珠尔》
〔64〕

 有108部，其注疏《丹珠尔》
〔65〕

 有225部。蒙古及其他地区喇嘛庙之僧人，均习藏文，并借助于藏文研读佛教典籍。西藏之圣迹亦为南传佛教教徒所景仰。宗喀巴所定的仪轨，几为北传之佛教所共同遵行。举凡寺庙，每日必行“廓拉”（即“诵经”），定期举行盛大仪典。其中最主要者有：“恰木钦”（似亦即“跳神节”）
〔66〕

 （一种古老的仪式，溯源于西藏前佛教时期）、礼拜弥勒佛（来世佛）
〔67〕

 。每逢此节，众喇嘛则头戴狰狞可怖、奇形异状的面具，扮成神佛鬼怪，呐喊驱祟。

喇嘛教每日的仪轨，早已徒具形式。至关重要者莫过于念诵祈祷套语。其中最主要者为“唵、嘛、呢、叭、咪、吽”
〔68〕

 ，书于山石、路途或幢幡，后又书于“嘛呢轮”（“廓尔德”）。诸如此类筒状物，由信者以手持之，转动不已；每转动一匝，则相当于祝祷多遍。所谓转经筒（轮），亦有借风力或水力转动者。
〔69〕



在各佛教地区，僧侣为数颇多。依照惯俗，每户至少送一儿童剃度为僧（喇嘛）。妇女亦有出家为尼者，但较为罕见。就西藏而论，喇嘛人数约占全部男子的1/4。喇嘛部分出家于寺院，部分居家修习。寺院喇嘛等级森严，最低者称为“班第”（即“役者”），依次为“格粗”、“格隆”，最高者为寺院住持。
〔70〕

 僧侣的职司分为：司医、司乐、司教、事务、占卜等。
〔71〕



回溯往昔，藏、蒙地区的寺院，均为大封建农奴主所把持，拥有土地、牲畜、役者（蒙古地区称为“沙比”
〔72〕

 ）。寺庙对农奴滥施淫威，其凶狠较之世俗封建主和王公有过之而无不及。某些寺庙聚集大量财富，其手段无非是对农奴敲骨吸髓和对信者巧取豪夺。圣像不可胜计，一些寺庙供奉千佛。喇嘛们的华贵衣饰、种种幢幡、乐器以及其他法器等寺院中习见之器物，无一不是借以令信者慑服的工具。

佛教神殿堪称繁冗驳杂，北传之佛教（亦即藏传佛教）尤甚。除称谓异常浩繁的佛陀和菩萨外，威猛之神（大黑天等）、圣者、名僧（喇嘛），特别是黄教（格鲁派）的创始人宗喀巴，亦在敬奉之列。

现代佛教在南亚、东南亚和东亚

时至今日，佛教在印度支那半岛各国的社会、政治和文化领域依然起有显著作用。除越南所奉为自中国传入的大乘佛教外，隆盛于这一地区其他国家者均为小乘佛教。缅甸、柬埔寨、泰国奉佛教为国教。在泰国，国王被尊为佛教教会之首领。在该国，举凡男子均须在一定期间削发为僧；为此，公务人员甚至有4个月带薪出家。该国学校掌握在佛教僧侣之手。在柬埔寨，举凡男子亦须到寺院削发为僧。在缅甸，佛教虽居于主导地位，部分居民仍保留其他信仰或奉行纯属地域性的崇拜。在今斯里兰卡，居人口多数的僧伽罗人信奉佛教，泰米尔人则为印度教徒。
〔73〕



曾几何时，这些国家的佛教界对社会—政治生活并非袖手旁观；一般僧侣同广大民众有着一定的联系，往往赞助民主运动（如越南南方和柬埔寨）。

在日本，佛教宗派林立，并与纯属民族宗教的神道教错综交织。于是，种种“新教”朋兴纷立；何者基于佛教教义，何者基于神道教教说，往往难以分辨。以崇尚佛教要义为本者，为诸“阿弥陀佛”教派（创始于中世纪），接引佛阿弥陀佛为其主要崇拜对象。

时至今日，诸如此类中世纪教派，诸如日莲宗
〔74〕

 ，依然壁垒森严，并尊奉其独特的教义。日莲宗所属诸派中信徒尤为众多的创价学会
〔75〕

 ，一向积极干预国家的政治生活。近年来，亦创始于中世纪的禅宗
〔76〕

 也盛极一时。因宣扬神秘主义的“息想”以及“觉悟不假外求”，禅宗为某些知识界人士所推崇。禅宗信徒远布于日本国外——西欧和美洲。

在亚洲各国，基于广泛的民主运动，佛教诸教会以及某些派别有日趋联合之势。1950年，佛教徒代表大会在科伦坡（斯里兰卡）举行，并宣布成立世界佛教徒联谊会。其执行委员会总部，后迁至仰光（缅甸），继而又迁至曼谷（泰国）。

对佛教的历史评价

对佛教历史作用之总的评价，显然无可争议。佛教学说确曾给予苦难深重的人们以某种慰藉，而诸如此类慰藉纯属虚幻。自萌生伊始，佛教教说即宣扬所谓“容忍”、“逆来顺受”，使人们陷于迷惘彷徨，无意争取现实的美好生活。诚然，佛教之传入某些地区——西藏、蒙古、布里亚特，无疑伴以文化和学识，首先是来自印度的经籍和知识之传播。而在漫长的岁月中，身受其惠者，无非是少数人而已；至于广大民众，佛教则别无所予，惟有荒诞不经的迷信观念。佛教一向宣扬对众生博爱和慈悲；然而，它对敦厚之风的培育实则并无裨益。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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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跏趺坐之佛祖释迦牟尼



第23章　基督教

就创立的时序而论，基督教是为第二世界宗教。其历史沿革始而与全欧洲各民族的历史，继而与为数众多的非欧洲国家的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时至今日，基督教已是世界上传布最广、信徒最多的宗教。
〔78〕



关于基督教的起源

所谓基督教的起源，是这一宗教的历史范畴最艰巨的课题。长期以来，人们对其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考。综观西方学者有关基督教起源的著述，无非是分为两大派别。一派源于传统的神学观点。据持这种神学观点者看来，基督教为神人耶稣基督所创；耶稣基督似生于古犹太国度一地区——伯利恒，并在加利利和犹太各地传教，时当古罗马皇帝奥古斯都和提比略秉政时期（公元1世纪初）。其门人——众使徒，复传其道于四方，后为人们所信奉。此说纯属教会之见，却改头换面，俨然宛如真知灼见，纳入历史文献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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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牙十字架（约1063年）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圣经学领域的所谓杜宾根学派
〔79〕

 。正如弗·恩格斯所说，它对所谓“福音书”之批判颇有建树。四“福音书”中的神幻成分、种种奇迹和自相矛盾之处，为这一学派所摒除。与此同时，杜宾根学派却又力图“挽救一切还能挽救的”，保留所谓“福音书”叙述中某些似乎符合历史的内核，以期维护宗教权威，使教会关于基督教起源之说得以留存。
〔80〕



大卫·施特劳斯是这一学派的代表之一。他是最著名的基督教新教史家。施特劳斯致力于清除加之于“历史”人物耶稣的“神话赘瘤和积淀”（施特劳斯语），其建树为他人所不及。施特劳斯破天荒第一次竟然将“神话”这一概念用于基督教，却仍执著于“福音书”中的叙述确有历史依据之说（所谓历史依据，无非是有关加利利传教者耶稣其人的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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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头像（1125～1150年，现藏法国巴黎卢浮宫）

早期基督教研究领域，另有一派别则与之截然不同，可称为“反教权主义派”。其滥觞为18世纪启蒙运动者的著述，更确切地说，为沙·弗·杜毕伊的著述。大家知道，他作为神话学派的先驱，将一切神祇和英雄的形象一概表述为星辰神话中的化身。对耶稣基督这一人物形象，杜毕伊亦持此见（虽系附带论及），并视之为太阳神。迨至19世纪中叶，对古代世界的宗教及其显要的自然神、死而复生的植物神之崇拜的探究有所进展，具有自由思想的学者并着手揭示基督教中与古老的东方崇拜之颇多相契合之处。

人们逐渐考知：基督这一形象是由奥西里斯、密特拉、狄奥尼索斯等古代东方神的种种特质混糅而成，在某种程度上并兼容古犹太所谓“先知书”中的成分——其中同样不乏星辰神话的构想。由此并可作出这样的结论：基督教中并无任何独创，充斥其中的无非是起源于古代的犹太、埃及、叙利亚等地区之古星辰神话以及其他神话的旧调重弹。至于耶稣基督，该派学者则索性否认历史上确有其人。

在一定程度上说来，对早期基督教持此论者，还有詹姆斯·弗雷泽，特别是波兰学者安杰伊·涅莫耶夫斯基、美国学者威廉·史密斯、英国学者约·罗伯逊、德国学者阿尔图尔·德雷夫斯。他们对种种荒诞不经的迷信观念持之以批判，却力图以一种类似抽象的自然神论
〔81〕

 的、精雕细琢的宗教取而代之。总之，具有自由思想的神话学者，与杜宾根学派如出一辙。他们对基督教的研究，无非是囿于纯宗教思想的相互作用，丝毫未涉及基督教赖以产生的历史条件。

另一方面，神话学派的追随者们在抨击教权派
〔82〕

 论调的同时，又陷入另一极端。据教权派看来，基督教较之一切其他宗教，具有其非同凡响的特殊性。而神话学派则认为：基督教并无任何新的东西，见诸其中的无非是早已熟知的种种观念之机械的混糅罢了。总之，神话学派的观点失之于背离历史主义。

第一个试图将有关基督教起源问题的探讨导入正轨的学者，是先进的德国思想家布鲁诺·鲍威尔。弗·恩格斯着重指出：布·鲍威尔的贡献，较之他的先行者们之成就的总和犹有过之；他最先为早期基督教史的科学研究“扫清了基地”
〔83〕

 。鲍威尔最先提出下一论断：早期基督教是古代东方的（犹太的）与西方的（古希腊—罗马的）宗教—哲学观念之特殊的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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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母子（木雕，12世纪）

然而，对这一问题加以正确阐释的任务，只能由马克思主义科学来完成。弗·恩格斯所著《布鲁诺·鲍威尔和早期基督教》（1882年）、《启示录》（1884年）以及《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1894年），提供了原则上正确的立场，对基督教赖以产生的历史条件及其社会根源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在革命前的俄国，对基督教史的学术探讨遭到教会检查机关的压制。1905年以后，自由思想学者们的一些著作，始得以翻译出版。迨至十月革命后，一系列有关著作问世；其作者力求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尽管不无缺陷（诸如尼·米，尼科利斯基、В. С. 罗日岑、罗·尤·维佩尔、阿·鲍·拉诺维奇、谢·伊·科瓦辽夫、彼·费·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等）。

近年来，国际学术界涌现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历史学家的著作。其中的佼佼者为阿奇巴尔德·罗伯逊。法国学者沙尔·安什林和意大利历史学家安布罗乔·多尼尼的著作，同样不乏原则上正确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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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降生（教堂浮雕，尼古拉·皮萨诺作于12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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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博士朝拜初生的耶稣

文献典籍

可据以对早期基督教进行探考的文献典籍，可分为两大类：基督教的与非基督教的。所谓基督教的文献典籍又分为3类：《新约全书》正典；未列入圣典者——所谓“外典”等；众使徒及其他早期基督教著作家的著述。

据教会传统之说，《新约全书》正典包括下列卷书：

四“福音书”（“福音”一词，来自希腊文euaggelion，意即“好消息”或“喜讯”），即《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其内容为叙述基督教创始者耶稣基督的世俗生活、布教、神迹、罹难（钉死于十字架上）以及复活升天。前3卷的内容，部分雷同，部分互有所异；因三者相近，故通常称之为“同观福音”
〔84〕

 。《约翰福音》则与三者相差悬殊。

《使徒行传》，伪托使徒路加编著（相传，路加为第3所谓“福音书”的作者），叙述基督教首批布道者的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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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灵降临（公元1120年后）

所谓“使徒书信”，即致基督教各教团之信函，其中14卷书伪托出自使徒保罗之手，7卷出于其他使徒（雅各、彼得、约翰、犹大）。

《启示录》，亦即圣约翰《启示录》；圣约翰似为第4“福音书”的编撰者。

据教会看来，上述诸卷书的编撰大致如此。凡此种种典籍，教会均视为神启之作；虽出自凡人之手，却系凭借圣灵之降赐，字字句句皆被奉为绝对真理。

然而，学术批判对《新约全书》诸卷书的看法，则迥然不同。无论就其编撰，抑或就其成书年代而言，无不如此。经缜密探究，已知《启示录》成书最早，约在公元68～69年间，即罗马皇帝尼禄殁后［书中曾提及“七位王”，“五位已经倾倒了，一位还在，一位还没有来到。他来的时候，必须暂时存留。”（《启示录》，17：10）］。由此可见，它形成于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反罗马起义方兴未艾之时。该书的字里行间，确可令人感到对奴役者的仇视和诅咒，预言他们死劫即将临头；所谓“福音书”中侈谈的宽宥和容忍，尚无迹可寻。《启示录》与第4“福音书”，其作者绝非一人，后者的题旨截然不同。从《启示录》其书可知：纪元初60年代，即已有零星教会（即社团）存在；曾提及有7处，均分布于小亚细亚。这一地区似为基督教的发祥地。

所谓“使徒书信”
〔85〕

 似出自使徒保罗之手，成书大大晚于《启示录》；各卷书形成时间不一，署名亦不同。署名保罗的书信可分为3类：“早期”，属公元2世纪前25年；“中期”，属该世纪次25年；“晚期”，属公元2世纪中叶。“晚期”书信较之“早期”，其思想大相径庭。另有7卷署名其他使徒，其内容和写作年代十分相近，与所谓“保罗书信”则相差悬殊，看来，其成书约在2世纪中期。

所谓“福音书”，教会认定成书最早，实则不早于公元2世纪中期，其作者对所述及的地域和时代亦极生疏。书中颇多地理、历史的谬误。譬如，所提及的一些动物、植物，或者其时并不见于巴勒斯坦（譬如猪，犹太人视为不洁，从不饲养），或者所述之事甚至从未见诸自然界（譬如“芥菜”，竟被描述为枝叶繁茂的巨树，其荒唐不亚于所谓“高大的酸果蔓”
〔86〕

 ）；不同时代的事件和人物常相混淆［诸如殁于公元前4年的希罗德王（“福音书”中为希律王）与公元6年就任的叙利亚总督魁里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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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灵降临（教堂门楣浮雕，1120年后）

诸“福音书”中，颇多相抵牾之处。例如，《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曾述及大卫王至耶稣的谱系：据《马太福音》，共为28代；而据《路加福音》，则为42代；据《马太福音》，耶稣的祖父为雅各；而据《路加福音》，则为希里。据马太所述，耶稣的父母居于犹太的伯利恒城；耶稣一降生，父母即携婴儿逃往埃及，以免遭希律之毒手，希律遂下令将伯利恒及四境同龄男婴悉数杀戮；希律死后，他们始自埃及返回加利利境内的拿撒勒。据路加所述，耶稣的双亲始终居于拿撒勒，只是在耶稣降生之际，恰逢“报名上册”，始迁至伯利恒，后又安然返回拿撒勒。诸如此类相抵牾之处，屡有所见。

毋庸赘述，在“福音书”的叙述中，神迹轶事比比皆是，诸如：患不治之症者复痊、盲者复明、死者复活、凭水而行，如此等等。显而易见，诸“福音书”历经多次改写、编纂、增订，而增益又往往与原内容相悖。由此可见，“福音书”很难用作历史文献。

至于《使徒行传》，则被视为《新约全书》较晚期卷书之一，其成书当不早于2世纪中叶。

另一类早期基督教典籍，为未列入《圣经》正典的诸卷书。这些典籍虽未遭教会否弃，亦未被视为神启之作。这便是所谓“外典福音书”。诸如此类“福音书”，卷帙浩繁，但大多散佚，而且往往仅以卷名传世。留存于世的未列入正典诸卷书，最著者有：《尼哥底姆福音》
〔87〕

 、《犹太人雅各第一福音》
〔88〕

 、《童贞女马利亚诞生福音》
〔89〕

 、《木匠约瑟传》、《使徒行传外传》
〔90〕

 、《赫马牧人书》
〔91〕

 、《十二使徒遗训》
〔92〕

 。早期基督教文献典籍为数颇多，迄今所剩无几，大部毁于基督教各教会和宗派之间的激烈倾轧。传世的“外典”诸卷书，有些因其成书年代早于大部分正典，而具有极大价值。例如，《十二使徒遗训》（来自希腊文didache，意为“训言”），属公元2世纪前半期，对基督教社团早期历史阶段有所反映。

第3部分，亦即基督教文献典籍中最可信者，为辩护者的论著（即基督教卫道士与论敌辩难之作）以及诸教父的著作。诸如此类文献之可贵，在于其成书年代较为准确、编撰情况以及真实性确凿可信。列为“正典”者的成书年代，亦须据以确定。哲学家（即殉道者）查士丁（公元150年前后）、里昂主教伊里奈乌斯（公元180年前后；他最先论及四“福音书”，甚至基于神学观点论证“福音书”为何恰为4卷）、迦太基的德尔图良（公元2世纪末至3世纪初）、奥利金（公元3世纪初，著有《驳塞尔苏斯六辩议书》——塞尔苏斯为基督教之论敌和批判者）、亚历山大的克雷芒（公元3世纪初）、该撒利亚的优西比乌斯（公元4世纪初；第一个基督教教会史家），其著述均属之。

一些考古发现，诸如墓葬（特别是罗马“地下墓窟”
〔93〕

 ）、铭文等，亦应列入早期基督教史料。然而，凡此种种文物和典籍，其所属年代均不早于公元2世纪初。

近数十年来，又有一些新的重大发现为人们所知。1946年，埃及卢克索尔（古代之赫诺博斯基翁）以北50公里的哈马迪村附近发现为数众多的纸草卷（属公元3～4世纪，以科普特文
〔94〕

 书就），主要出于早期基督教诸教派之一诺斯替教派
〔95〕

 之手，其中有《多马福音》
〔96〕

 、《腓力福音》，内容与“正典”诸卷书相近。库姆兰（死海岸边）洞穴之一批艾赛尼派
〔97〕

 典籍手抄本的发现，亦有助于澄清早期基督教的状况。罗马城内以及耶路撒冷附近又相继有所发现，其价值尚待确考。

以上为基督教本身的文献典籍和史料。至于多神信仰著作家的有关记述，则极为匮乏，而且并不可信，——特别是对最早期说来，尤其如此。其原因在于：基督教在公元4世纪初臻于隆盛，教会著作家遂对古希腊—罗马学者的有关记述任意篡改（伪撰），以假乱真，借以证明“福音书”中的叙述真实可信。诸如此类文字的弄虚作假，在当时并不视为不体面之举。上述种种杜撰和赝作，有些极为笨拙、低劣，可一目了然；有些则较为精巧，难以辨识。由此可见，对有关早期基督教的，特别是对有关其创始者的非基督教记述加以甄别，是一项极为繁难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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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显容（1120～1140年）

最早的记述属公元64年，见诸一部晚期之作——塔西佗的《编年史》（公元2世纪初）。据《编年史》所载，尼禄曾以纵火焚烧罗马罪对基督徒处以极刑。该书有这样一段叙述：“此称（即‘基督徒’）所缘之基督，提比略在位期间被总督本丢·彼拉多处死。这一有害的迷信虽一时遭到压抑，但很快便旧态复萌，——不仅在这一祸患的策源地犹太，而且在都城罗马（一切最卑鄙龌龊者均聚集于此，并在此寻得崇尚者）。”
〔98〕

 此文真伪，一向聚讼纷纭。一些研究者断定为后人所编造，出自基督教徒转抄者之手。此说似并非妄言。据说，塔西佗以往从未提及提比略当政时小小的总督本丢。由此可见，这一叙述并不可信。据另一些研究者看来，基督教徒转抄者不可能将诸如此类对这一新生宗教不敬之词加之于塔西佗。

另一揣测中的有关记述，见诸约瑟夫·弗拉维所著《犹太古事记》（第18卷第3章§3）。该书对耶稣在本丢任巴勒斯坦总督期间的布道、死难和复活有所描述（“约当其时，贤哲耶稣生于世间，倘若可称之为凡人。他有种种令人惊叹的事迹，……这便是基督……”，云云）。这段文字为后人所杜撰，手法极为拙劣，显然出自某一信奉基督教的转抄者之手，与约瑟夫·弗拉维之著作的整个风格大相径庭。任何研究者都不会认假为真，一致断定此为赝作。然而，另有一些研究者认为：该文大体为约瑟夫·弗拉维所作，无非是有个别字句之增（诸如“这便是基督……”，等等）。其原因在于：原著毕竟提及耶稣——只不过所述有所不同，耶稣是作为传教者被罗马当局处死罢了。不久前发现的弗拉维著述的阿拉伯文译本，为上述见解提供了新的佐证。据其所述，被处死的耶稣既非神，又非奇迹创造者。
〔99〕



非基督教文献中不乏有关基督徒的可信记述，最早者见诸小普林尼的书信。小普林尼出任比提尼亚
〔100〕

 （小亚细亚）总督期间，曾于公元113年前后上书图拉真，奏请诏示如何处置被控参与一犯罪社团的基督徒：据其所犯罪行而量刑，抑或仅凭其参与该社团。图拉真诏示小普林尼：处置此事，务以宽仁为本，刑罚只加于顽梗不化者。据图拉真的诏书以及小普林尼的奏章（维佩尔院士断定上述文献纯属赝作）可推知：早在公元2世纪初叶，小亚细亚已有为数颇多的基督徒。

犹太教《塔木德》中曾述及耶稣·本·潘迪拉（潘迪拉之子）被处死一事。然而，此人与“福音书”中的耶稣有何关联，尚待探考。

公元2世纪后半期，出自多神信仰作者之手的有关基督徒的记述，发现尤多。罗马皇帝马尔库斯·奥勒利乌斯（又译“奥勒略”或“奥勒留”）、东方萨莫萨塔的琉善，均不乏有关著述传世。琉善所著《佩雷格林之死》，是缘小亚细亚基督教社团风习而发的讽刺之作。

[image: alt]


圣母马利亚圣洁受孕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见诸基督教早期的多神信仰著作家之记述是何等匮乏，而且并不可信。质言之，有关拟议中的创教者——所谓“福音书”中的耶稣，并无任何记述可寻。有关耶稣的确凿可信的记述，既不见于基督教文献典籍，其他著述中亦无迹可寻。

有关耶稣的历史性

耶稣是否确有其人，学术界迄今依然聚讼纷纭。历史学派答曰：有。神话学派答曰：无。马克思主义者研究家对此同样各执己见。持历史上并无耶稣其人之说者，除以同时期的文献资料中并未提及耶稣其人（如以上所述）为其佐证外，尚可援用下述这一至关重要的论据：按成书年代通观早期基督教典籍，基督这一形象渐次演化的蛛丝马迹一览无余：在《启示录》中为超自然灵体、神秘的羔羊；而在“福音书”中，则成为生活于凡间、始而布道于世、最终罹难的耶稣。这一演化，与基督教教说本身的历史沿革有着不解之缘。

对古代肖像的探考之所得，亦可资佐证。通观早期基督教图像，并无耶稣被钉于十字架之造像。诸如此类造像见之于世，不早于公元8世纪。

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看来，耶稣是否确有其人的探讨，则无关宏旨。弗·恩格斯在其有关早期基督教的论著中甚至并未提及这一问题。显而易见，基督教教说的根源，不应索之于个别人物的生平事迹（无论其人究竟如何），而应求之于当时的社会—政治条件以及植根于这些条件的种种思想之较量。

总之，有一点毋庸置疑：所谓“福音书”中的耶稣基督这一形象（见诸现代基督教者仅此而已），绝非某一历史人物的映像，而纯属文学人物。这一形象形成于漫长的思想较量中，为集体创作之产物，其特质颇多自相抵牾之处。

基督教赖以产生的历史条件

如上所述，最先对基督教赖以产生的历史条件进行科学探讨者是弗·恩格斯。他指出：基督教赖以产生之基本的、至关重要的条件，是罗马帝国的形成。世界性专制国家的建立，为同一共奉的崇拜提供了肥土沃壤。伴随古罗马的迭次攻略，一个个国家和地区相继沦亡。它厉行强权专制，暴戾恣睢，对各行省百般奴役，对居民横征暴敛，并使之处于无任何权利的境地，从而导致广大民众的悲观厌世和意志消沉。诸如此类现象不仅见诸奴隶，而且见诸自由民，各行省居民中尤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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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母与圣婴（1324～1339年，现藏巴黎卢浮宫）

奴隶起义屡遭失败，处于古罗马桎梏下的各族人民之起义尝试屡屡受挫。上述普遍存在的消沉、沮丧和迷惘，势必变本加厉。一些地区武装反抗的尝试之惨遭镇压、奴隶起义的失利，势必在被压迫民众中引起惶惑和绝望。

弗·恩格斯曾着重指出：这种绝望和迷惘的情绪，笼罩着各个阶级和各个社会阶层；他们无不同样对摆脱其所处境况颇感茫然。“对于巨大的罗马世界强权，零散的小部落或城市进行任何反抗都是无望的。被奴役、被压迫、沦为赤贫的人们的出路在哪里？他们怎样才能得救？所有这些彼此利益各不相同甚至互相冲突的不同的人群的共同出路在哪里？……”
〔101〕



弗·恩格斯写道：“这样的出路找到了。但不是在这个世界上。”
〔102〕



既然人们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深感寻求拯救和解脱在世间已属无望，则惟有求之于天国。

那么，为什么新的宗教势所必需，为什么不能在旧有宗教中求得慰藉呢？

一切旧有宗教，正如恩格斯所指出，均为部落宗教和民族宗教，它们产生于各民族之社会的和政治的条件，并与其紧密相联。凡此种种宗教，并不能自行超越其民族界限。此外，这些宗教所由产生的国家既已覆亡，其赖以存在的基础则亦不复存；于是，势必要有较为变通的宗教取而代之。它不囿于狭隘的民族条件，并可使罗马帝国版图内困苦不堪的、不同部族的民众获得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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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严基督（11世纪末）

创立国际宗教的尝试

罗马帝国的统治者曾进行某些尝试，以期创立这种超民族的、世界性的宗教。譬如，曾试图推行官方的全帝国崇拜（无视为数众多的地域性崇拜，罗马当局执意在帝国各行省推行帝王神崇拜、对罗马城女守护神罗玛的崇拜以及对卡皮托利乌姆之尤皮特的崇拜），结果徒劳无功。诸如此类钦定崇拜，丝毫不能使亟需慰藉的广大被压迫群众有所满足。

某些教说则可较有成效地希冀对信者施加影响。恰在罗马帝国创立时期，一些东方崇拜盛极一时，其情状在某种程度上与世界性崇拜相近似。帝国西半部，盛行对女神伊西丝的崇拜。在罗马和各行省，其信奉者亦为数颇多。崇拜古伊朗神密特拉之风，同样广为传布，罗马军团中尤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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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之树（12世纪中期）

尽管如此，诸如此类宗教中却无一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性宗教，弘扬于全世界。而这只有留待基督教崭露头角。

弗·恩格斯揭示了这些宗教之所以不能成为世界的宗教之症结所在。举凡古老的宗教，无不奉行繁缛的仪礼，以期在人与人之间设置人为的壁垒。不同宗教的信者，不能共进饮食、互相交往。恩格斯写道：“由于人与人之间的这种隔绝状态，古代东方大部分衰落了。”
〔103〕

 世界的宗教之作用，惟有那种屏弃诸如此类仪礼、不在人与人之间设置壁垒的宗教始可企及。审时度势，当时所需的是这样一种宗教：它可使罗马帝国版图内部族不同、语言各异的广大民众并非分崩离析，而是趋于联合一致。

宗教的慰藉以及新生宗教，首先为奴隶和被压迫者所渴求。古代世界的任何一种宗教，均不能给予奴隶和被压迫民众以宗教慰藉。就其性质而论，它们均为国家的和贵族的宗教。

诚然，相并而存者尚有所谓民间崇拜；然而，即使诸如此类崇拜，同样并非旨在为奴隶所奉，无一不同样与地域性的民族条件紧密相关。对奴隶说来，对没落的居民集群说来——他们脱离本部落群体，与本民族相隔绝，旧有的民族宗教已不合时宜。

苏联历史学家（施塔耶尔曼、库布拉诺夫），揭示了下列至关重要的事实，即奴隶占有制的危机导致社会意识中新趋向的萌发。旧有的贵族思想意识，鄙夷贫穷、为奴、劳作，视之为低下、卑贱。

回溯早期帝国时期
〔104〕

 ，便已有截然不同的观念萌生，即尊重“小人物”及其些微需求和权益，对奴隶及其人格亦然。这一崭新的观点，既可见诸墓志铭及其他铭文，又可见诸文学著作（马尔提亚利斯和尤维纳利斯的讽刺之作）
〔105〕

 ，在斯多葛派哲学中亦有所反映
〔106〕

 。

弗·恩格斯指出：原初的基督教是奴隶和被压迫者的宗教；“……它最初是奴隶和被释放的奴隶、穷人和无权者、被罗马征服或驱散的人们的宗教。”
〔107〕



犹太的基督教

这一新生宗教赖以产生的始基，是犹太人的种族隔绝。公元1至2世纪，无论是在巴勒斯坦，抑或在“散亡”中，犹太教堪称宗派林立；其中有些教派是基于弥赛亚（救世主，救主）降临说。犹太人的民族灾难，较之任何民族尤为深重。他们饱尝古代希腊—叙利亚的和古罗马的异族欺凌之苦，期待弥赛亚降临遂成为其宗教的基石，——对某些教派说来，尤其如此。

既然犹太宗教的某些教派（如奋锐党人
〔108〕

 ）奉弥赛亚为尚武之神，笃信他将手持利剑，解救民众于古罗马的桎梏之下（第一次犹太战争和第二次犹太起义期间
〔109〕

 ，这一期望愈益殷切），那么，这两次起义的失败，必然使另一教派从而得势。它所期待的则是精神的弥赛亚，即精神的救世主。这便是艾赛尼派。他们避居巴勒斯坦的一些穷乡僻壤，结为社团，度苦修生活。该派实行禁欲，鼓吹不婚、财产公有、不准蓄奴，将弥赛亚视为“主持公义者”。就其他方面而言，艾赛尼派亦恪守犹太教种种律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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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母玛利亚（约1160年）

拿撒勒派不甚闻名；看来，它更接近于新生的基督教。实际上，犹太人中早有称为“拿撒勒人”者，便是那些一时或终身献己于神的人。他们不剃发，不饮酒，不触及死者，如此等等。
〔110〕

 在所谓“福音书”中，耶稣即被描述为这样一个“拿撒勒人”。据揣测，甚至耶稣出生于拿撒勒城之说，亦系后世为阐释“耶稣”此名之由来而杜撰。其追随者往往也称为“拿撒勒人”。譬如，使徒保罗即被控告为“拿撒勒教党里的一个头目”（《使徒行传》，24：5）。在《古兰经》中，耶稣基督的信徒通常称为“拿撒勒人”。可以设想；基督信徒所组成的派别，最初亦以此相称
〔111〕

 。

此外，他们往往自称“信者”、“兄弟”、“被选召者”等等。所谓“基督徒”，始而只是其敌对者加之于他们的称呼，听来令人反感。大约始于公元2世纪下半期，这一新生信仰的持守者始自称“基督徒”。上述种种饶有意味，为罗·尤·维佩尔所首先揭示。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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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礼所用之铜器（约1107～1118年）

至于基督教赖以产生之社会的和种族的土壤，亦可较为确切考知。其发祥地并不是犹太人所聚居的古代巴勒斯坦，而是其散亡之地。通观基督教典籍，便可一目了然。诸如此类典籍并非形成于巴勒斯坦，而且字里行间不难发现作者对巴勒斯坦状况十分陌生。处于“散亡”中的犹太人，熟悉希腊哲学以及信奉多神的诸民族的种种崇拜。正是在他们中间，可以形成一种土壤；仰赖于此，则可冲破犹太教的民族局限性，使其成为超民族的宗教。
〔113〕



弗·恩格斯援用布鲁诺·鲍威尔的精辟之见，指出：犹太哲学家、亚历山大的斐洛，是“基督教的父亲”；而此人正是为晚期希腊哲学思想所浸透。他将犹太民族精神和纯希腊古典学识两者的特质融于一身。《圣经》中有关造人和“原罪”等的叙述，斐洛均解释为“比喻”。他持守犹太教的一神说，同时又设定神与物质世界之间存在所谓神圣的中介，即神圣的逻各斯。这是希腊唯心主义哲学所特有的观念。神圣的逻各斯，圣子，便成为基督教的核心形象——耶稣基督。

至于基督教在产生之初本为犹太教的一个教派，下一事实即不失为最好的佐证：基督教第一部典籍《启示录》
〔114〕

 ，为堪称尚武的犹太教的精神所充溢，与嗣后的一切基督教典籍迥然而异。通观《启示录》，基督教之根本教义尚无迹可寻：既无三位一体，又无圣灵；甚至嗣后基督教的伦理——容忍、平和、宽宥，亦未见诸该书。反之，正如恩格斯所指出，这一典籍充满“健康的、正当的复仇”精神，即向凌驾于犹太人头上作威作福者和压迫者复仇的精神。在该书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是“斗争的欢悦和胜利的信心”。恩格斯并强调指出：《启示录》的作者甚至也不曾想到，他“是某种不同于犹太人的人”
〔115〕

 。在《启示录》中，世界性的特质尚未见端倪。而诸如此类特质，则为嗣后的基督教典籍所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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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轮中的基督与六使徒（教堂门楣浮雕，1019～1020年）

嗣后的基督教保留有颇多犹太教成分。基督教创始者耶稣基督其人，被描述为犹太人；所谓“福音书”中事迹呈现的地域，为古犹太国度巴勒斯坦；“福音书”中的人物，均为犹太人；《圣经》（亦即《旧约全书》）这一犹太圣典，作为神启之典籍列入基督教正经；犹太之神雅赫维（耶和华），见纳于基督教，并赋之以“圣父”之称；犹太教的根本教义、上帝创造世界和人的观念，见纳于基督教教义；犹太教一些仪礼，首先是逾越节，为基督教所承袭（即复活节）。一些纯属犹太教的仪礼，包括安息日节庆仪式以及割礼，长期行之于基督教社团。所谓割礼，始而被视为基督教徒所务须恪守，嗣后始渐废止。

基督教中的非犹太教成分

由此可见，基督教在其发展的始初阶段，实则无非是犹太教的一个教派。然而，迨至公元1世纪末期，已有非犹太教成分纳入基督教社团。非犹太教成分之得以相继涌入，其原因在于：多神教崇拜领域同样形成一些派别，与犹太教中信弥赛亚降临的诸教派相近似。通观种种东方崇拜，不乏所谓救世神形象，对其敬拜之风极盛——在被压迫阶级中尤甚。

在古代埃及、巴比伦、叙利亚，继而在古希腊，所谓救世神的崇拜为数颇多。对奥西里斯、塔穆兹、阿多尼斯、阿提斯、狄奥尼索斯之崇拜，即属之。诸如此类神既是自然神，又是植物精灵的化身；而在劳动大众的心目中，则作为可祈求佑助之神而备受尊崇。城市贫民对其尤为崇敬；对他们说来，这些神的农事职司已毫无意义。有关这一问题，历史学家阿·罗伯逊颇有见地。

古希腊—罗马诸国度及古代东方国家衰亡时期，种种宗教神秘仪礼和“圣仪”有增无损；而这些正是种种超越部落和民族的界限的宗教之萌芽。所谓神秘仪礼，行之于一种宗教社团。这些社团之结成并非系于民族或部落的归属，而是取决于信仰以及加入该宗教社团的意愿。

值得注意的是：种种神秘仪礼与冥世境遇的观念紧密相关。据信，既经参与诸如此类仪礼，便可在冥世永享福乐。这无非是所谓灵魂拯救之说罢了。在希腊化的土壤上，诸如此类崇拜的存在，则有助于犹太教中弥赛亚降临说和救赎说的传布。

多神教和非犹太教的成分之见纳于早期基督教社团体系，导致基督教教义和仪礼的根本变易。基督教中不乏显然袭自多神教崇拜的成分。

基督教关于上帝死而复活之教说，是古代东方对死而复生之神的崇拜之反映。基督教的复活节仪礼，为闻名于世的阿提斯死而复生仪礼之复现。甚至复活节祭仪的某些细则，亦为旨在祀奉阿提斯的古老“夜仪”之翻版。

对密特拉的崇拜，同样成为基督教徒所因袭的模式：圣诞节定于12月25日，即冬至；该日亦被视为密特拉的诞辰。

对基督教圣母之敬奉，则袭自对古埃及女神伊西丝之崇拜。应当指出：由于带有艳情色彩，伊西丝崇拜极易成为世界性崇拜。为了更有成效地与诸如此类宗教相抗衡，基督教势必要确立女神崇拜；否则，无法与伊西丝崇拜较量。这便是基督教中圣母崇拜之由来。它从未见诸古犹太宗教，公元4世纪前的基督教中亦无迹可寻。于是，有关童贞女马利亚的“外典”（《童贞女马利亚书》、《童年书》），相继形成。

另有一系列成分，袭自古代埃及或其他地区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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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罗马之地下墓窟（公元1世纪）

试以十字架崇拜为例，它与纯属构想的处死基督所用之刑具毫无共同之处。确有一种类似的刑具供执行死刑之用，但呈“T”形。基督教的十字架，乃是一种极为古老的宗教表记，可见于古代埃及、克里特以及其他地区的造型。至于其由来，已无从查考。然而，无论如何，十字架崇拜与救世主被钉死于十字架之说确无任何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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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观最为古老的基督教遗迹（墓葬），所谓神圣表记并非十字架，而是羔羊、肩负羔羊的牧童、鱼等造像。后来，形形色色的十字架始见之于世，但并无任何被钉死于其上之构想。迨至公元8至9世纪，始有耶稣被钉于十字架之造像。

至于童贞女马利亚因圣灵降孕而生耶稣基督的意象，从未见诸犹太教。而神与凡间妇女结合之意象，在许多古代东方崇拜和古希腊—罗马崇拜中则是屡见不鲜。这一意象溯源古远，植根于古老的图腾崇拜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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羔羊与十字架——早期基督教的表征（教会古老抄本）

由此可见，除犹太教成分外，颇多来自古代东方宗教的成分亦见纳于基督教。

犹太集群与非犹太集群之争衡

信奉多神的、古代东方的及古希腊—罗马的集群之纳入早期基督教社团体系，则导致这些社团内部犹太教成分与非犹太教成分之较量。结果，犹太教的遗产渐被排斥于基督教之外。

早期基督教社团的某些集群中，已存在极为强烈的反犹太教倾向。这一现象在早期基督教文献中已有反映。

首先，通观所谓“福音书”，一种构想已清晰可见，即将犹太人视为耶稣基督的仇敌。尽管同属犹太人，而犹太人作为一个民族，则是耶稣之仇者，对其死负有罪责。犹太人的这一罪责，因有关彼拉多之描述而更加彰明较著。置历史真实于不顾（历史上确有彼拉多·本丢其人，他以暴戾恣睢著称，毫无仁慈可言），所谓“福音书”的编撰者竟将彼拉多描述为公正、审慎的审判官，似乎唯恐罪加无辜，曾规劝犹太人切莫执意处死耶稣。后来，他见说也无济于事，就当众人面洗手，以示此事与己无干。这一情节（四“福音书”均不乏描述，但各有所异），显然出于虚构，意在为罗马人涂脂抹粉，并将处死耶稣之罪责一概转嫁于犹太人。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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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惠乔尔人所信具有法术之力的十字架（北美洲，印第安人）；（右）欧洲古代陶器上的种种标志（属远古时期）

出于同一目的，所谓“福音书”中又增添了叛徒犹大这一人物（四“福音书”皆然）。据说，犹大为12使徒之一，为了30块银币将耶稣出卖给仇人。犹大其人，是犹太民族的人格化。所谓“福音书”的编撰者似假托其名，诋毁一切犹太人。

综上所述，基督教教义、仪礼以及“福音书”表述中，犹太教成分与多神教（乃至反犹太教）成分的错杂交织清晰可见。

研究者中最先对早期基督教内上述两种敌对的倾向给以关注的，是费迪南德·克里斯蒂安·鲍尔。他将这两种倾向与两大使徒彼得和保罗的宣教和观点相联属。前者为犹太人的使徒，后者为多神信者的使徒（似为其自称）。据鲍尔看来，基督教即是由“彼得教说”与“保罗教说”相糅合而成。这一思想后为布鲁诺·鲍威尔所阐发。

从根本上说来，这一看法无疑是正确的。可以说，基督教之得以形成为宗教之决定性步骤，乃是与犹太教之分离；虽则分离，犹太教的传统犹存其中。而这一步骤的获致，则是经历了漫长而艰苦的斗争。

公元1世纪末和2世纪期间，基督教社团中犹太（犹太－基督教）集群与非犹太（多神教）集群之间的斗争方兴未艾。尽管后期的基督教文献力图对此加以掩饰，其蛛丝马迹甚至仍可见于“正典”诸卷书。在同一部《马太福音》中（该书被视为纯属犹太人之作），两敌对倾向的痕迹均清晰可见。显而易见的自相矛盾，即由此而来。耶稣既然派遣12使徒去布道，却又告诫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即只去往犹太人处（《马太福音》，10：5～6）。这一思想几乎一字不差地再现于耶稣与迦南一妇女的谈话。据说，耶稣拒绝相助，说什么“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而将非犹太人蔑称为“狗”（同上，15：24、26）。而在同一“福音书”中，耶稣竟然在犹太人面前给予迦百农的百夫长（罗马人）以眷顾（同上，8：10～13）。该“福音书”之末，耶稣又差遣其使徒布道于“万民”（同上，2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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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母马利亚（古埃及石刻，公元4世纪）

由此可见，早期基督教由犹太教的信仰与多神（属希腊化时期）的信仰混糅而成。然而，倘若步阿尔图尔·德雷夫斯和约翰·罗伯逊之后尘，除上述成分外，在基督教中别无所见，则势必铸成谬误。正如弗·恩格斯所指出，基督教是宗教发展中一个崭新的阶段。

原罪观与救赎观

堪称前所未有的新创者，是整个基督教的核心观念——原罪观，以及这一观念的另一方面——救赎观。

弗·恩格斯多次指出：基督教的核心观念正是原罪观。

“……基督教拨动的琴弦，必然会在无数人的心胸中唤起共鸣。人们抱怨时代的败坏、普遍的物质贫乏和道德沦亡。对于这一切抱怨，基督教的罪孽意识回答道：事情就是这样，也不可能不这样，世界的堕落，罪在于你，在于你们大家，在于你和你们自己内心的堕落！哪里会有人说这是不对的呢？”
〔118〕



从原罪观可以导出两个根本性的结论。其一，此说将人类所遭遇的一切不幸归因于所谓原罪，使民众的注意力脱离与社会邪恶的斗争；其结果则导致以期待原罪的解脱取代争取切身利益的斗争。其二，此说给予民众以某种慰藉，其原因在于：它同解脱和救赎的观念紧密相关。依据所谓原罪观，整个俗世沉沦于罪愆之中，似乎世人生来即负有罪孽；这种罪孽又源出于虚无缥缈的亚当之罪，而人们仍可希冀拯救人类者终将降临。这便是救世主观念之由来。这一观念并非出于新创。所谓救世神，在古代东方崇拜中早已有之。其历史沿革极为古老，前阶级社会所特有的文化英雄（文化开拓者）形象是为其滥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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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画像（古罗马，约公元200年）

综观基督教教义，正是救赎观成为其核心的、无比重要的观念。这样一来，救世主耶稣基督这一形象势必成为基督教崇拜的主体。

如上所述，耶稣基督的形象极为繁复。“耶稣基督”此称，我们通常视为一名称（尽管确系两词缀合而成），并赋之以单一概念。而在所谓“福音书”中，却大谬不然。此称系不同之两名的复合，并意指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罗·尤·维佩尔对此颇有见地。他指出：“耶稣”为加利利一传教者之称谓，或视之为“师尊”和“奇迹创造者”，或视之为“蛊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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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基督”则是一普通名词，即希伯来文“弥赛亚”（Mashiah）的希腊文译名，原意为“受膏者”，亦即“君主”（Christos来自动词chrio，意即“涂抹”、“涂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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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所谓“福音书”中，两称谓几未相并而提（叙述中绝无一处），“基督”此称一般颇为罕见。据“福音书”所述，耶稣从未晓谕任何人：他便是所期待之基督，亦即弥赛亚。即使他最亲近的门徒，亦未确认其尊师即是基督。其中只有西门彼得对耶稣的提问：“你们说我是谁？”答道：“你是基督。”鉴于他睿智过人，耶稣即刻立他为未来教会之长。然而，又据“福音书”所述，耶稣严戒门徒泄露他便是基督（《马太福音》，16：15～20；《马可福音》，8：29～30）。许多人不愿相信，耶稣就是基督。关于耶稣，人们说道：“我们知道这个人从哪里来。只是基督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约翰福音》，7：27）继而，在受审时，大祭司问道：“你是基督不是？”耶稣称“是。”耶稣之所答，便被认为足可据以定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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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竟然自称“基督”，亦即僭用“弥赛亚”、“君主”名号（《马可福音》，14：61～64；《路加福音》，22：67～71）。

质言之，所谓“福音书”之主旨，无非是要使读者确信：人们所传诵的耶稣，也就是犹太人所期待的弥赛亚，亦即基督。

所谓“福音书”有关弥赛亚之说，与早期有关弥赛亚之作以及所谓启示之作大相径庭。据后者所述，弥赛亚（基督）绝非微末的、无立锥之地的传教者，而是声威煊赫的君主、审判者，或是天界神秘的羔羊。

耶稣基督的形象既然如此繁复，势必要以它为中心展开无比炽烈的思想意识斗争。在嗣后属不同派别的种种宗派和教说之间的斗争中，耶稣基督的本性始终是争论的焦点。

由此可见，所谓原罪观念、救赎观念、救世主观念，是为基督教之根本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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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与羊群（古罗马壁画，公元3世纪）

基督教徒心目中的拯救又是如何呢？这无非是因袭那种溯源古远、种种古老宗教所具有的、旨在祈神息怒的赎罪祭或抚慰祭之故技罢了。这种所谓赎罪祭的观念，成为基督教的核心观念之一，其要义在于：世人因始祖亚当犯罪而与生俱来的原罪，又因一次赎罪祭（耶稣基督甘愿以死相赎）而永得解脱。他之甘愿自做牺牲，意在使人类得免罪愆。只要信奉基督、皈依其教说，便可获拯救。

弗·恩格斯指出：“基督教最初的一个革命的（从斐洛学派抄袭来的）根本观念就是，在信徒们看来，一切时代的、一切人的罪恶，都可以通过一个中间人的一次伟大的自愿牺牲而永远赎掉。”
〔122〕



这样一来，其他祭礼均可免除。通观早期基督教仪礼，任何献祭和仪式，一概视为多余之举，而加以屏弃。

至于耶稣基督受苦、罹难与复活，同样众说纷纭。显而易见，我们不可将“福音书”中所述视为真人真事的写照。诚然，历史上确也不乏因传教而被处死者，而这只是使“福音书”的编撰者有可能赋予书中所述以史叙体。另一方面，未必可步神话学派之后尘，对此“情状”作这样的阐释，即似乎有关某种天体现象的神话叙述为其滥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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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安德烈（约1160年）

詹姆斯·弗雷泽最先提出、后又为约翰·罗伯逊所阐发之见，颇引人注目。据罗伯逊看来，“福音书”关于基督受难的叙述，如缜密研读，则会使人有诧异之感：似乎所读并非文学描写，而是剧情的表述，后插入文中；似乎呈现于我们面前的是某种仪礼情节的演示，而“福音书”所述则是该仪礼情节的记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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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见解颇为精到。诸如此类神秘剧，亦即受难与复活之演示，也可见于古代埃及（对奥西里斯的崇拜）、希腊（埃莱夫西斯神秘仪式）以及中东地区（对阿提斯的崇拜）。基督教的所谓神秘剧，似乎便是耶稣之受难与复活的演示。在基督教文献典籍形成时期，这一剧情的记叙被辑录，成为“福音书”的主干，后又被视为真人真事的记述。这一推断不失为精湛之见，颇为可信。

教会体制的形成

基督教创立以来的前数世纪，种种思想派别的斗争此伏彼起。这是不同阶级利益冲突的反映。伴随这一斗争，教会体制逐渐形成，而教会体制又大大有助于基督教卓有成效地同其他宗教较量。

基督教教会体制之形成，并非一蹴而就。早期基督教文献典籍中，所谓教会体制几无迹可寻。据这些典籍所述，众使徒和先知均为云游四方的布道者；他们无非是在一社团稍事停留，充其量不过数日而已。迄至公元2世纪初，基督教社团始终由后来被称为“蒙圣灵恩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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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阶层主持。所谓“蒙圣灵恩赐者”，便是据信蒙圣灵恩赐（希腊文charisma）异能或恩典者。他们宣讲教义，从事布道，奔走于诸社团，但并无任何正式职位。

据较晚期的文献典籍，可知社团中已出现首批常任教职人员——执事和主教。所谓执事（来自希腊文diakonos，意即“筹措者”），筹措社团日常所需；主教（来自希腊文episkopos，意即“监督者”），经管社团的日常事物、金钱和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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抹大拉马利亚（约1160年）

嗣后，有所谓长老（presbyteros），司理教务。公元3世纪，有所谓都主教（希腊文metropolis），主持教会教务。公元4至5世纪，又有所谓宗主教（希腊文patriarches），是为一地区教会团体教务之总主持。

主教制的强化，对基督教教会的发展有着极大的作用。上述种种教职人员中，主教握有财权，获致主导作用的机遇亦最优越。

始于公元2世纪，主教的作用不仅见诸财务，而且扩及思想意识领域。主教成为熟谙种种有关教义和仪礼问题的举足轻重者。各个社团的主教互为犄角，成为基督教社团赖以巩固的重要因素。

宗派；异端

然而，社团的巩固经历了激烈的内部斗争。这种斗争，主要表现为有关教义之争论。而所谓信奉教义者，组成形形色色的思想派别；它们分属不同的民族群体和阶级群体，并反映其利益。

早在公元1世纪，基督教社团内已存在相互争衡不休的派别。《启示录》中曾提及异端尼哥拉党
〔125〕

 。有关状况，尚未确考。

公元2世纪，基督教内的不同教派和派别进行着激烈的角逐。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推诺斯替教派运动（马西昂派亦属之）和孟他努派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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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博士的朝拜（叙利亚象牙雕刻，公元6世纪）

诺斯替教派在早期基督教中的作用，尚有待探考。“诺斯”（希腊文gnosis），意即“知”、“认识”，而其所指并非对现实世界之名副其实的实验认识，而是指对神的神秘认识。诺斯替教派是神秘主义哲学派别，执著于宣扬人可以领悟神之奥秘和世界的本质。基督教史学家通常将诺斯替教派视为该教的旁支，斥为“异端”、“宗派之见”；它不久即遭到正统派基督教神学家的贬抑。然而，另一批学者，首先是阿·德雷夫斯，则认为：并非诺斯替教派植根于基督教，而是基督教植根于诺斯替教派，亦即诺斯替教派先于基督教。
〔126〕

 看来，两种见解均属言之有据。早期诺斯替教派学说（公元1至2世纪），对基督教思想意识的形成确有影响。被称为“基督教的父亲”之亚历山大的斐洛，即属诺斯替教派。该派较晚近的学说（始于公元2世纪中叶），则被视为对所谓“真正的”基督教之背离。

诺斯替教派的学说植根于希腊化晚期的唯心主义哲学，其实质在于：光明的、善的精神同黑暗的、为灾难所充斥的物质之二元对立。善的、至高的神、精神“普勒罗玛”（希腊文pleroma，意即“充满”），不能成为如此恶劣的世界之创造者。世界乃是居于从属地位的、恶的、有所限制的神所造。某些诺斯替教派追随者将此神与犹太教所奉的雅赫维相混同。不可企及的善神与低鄙的物质世界并无任何直接毗连。两者之间有一中介，即神圣的“逻各斯”（意即“言语”、“思想”、“理性”），可使灾难深重的人类得救，并将其导入光明的圣灵所主之王国。当然，并非人人皆有此缘分，惟有那些特选者、赋有灵气者、“灵气所钟者”（来自希腊文pneuma，意即“灵气”、“气息”），始可企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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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罹难（意大利精装《圣经》封面）

诺斯替教派有关逻各斯之说见纳于基督教，融合于救世主基督这一形象。第4“福音书”（《约翰福音》）中，这一现象尤为彰明较著。该书通卷为诺斯替教派精神所充溢［“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1：1）］。

而大多数诺斯替教派信者，又不同于基督徒（犹太基督徒）。他们断然屏弃全部犹太教，将犹太教所奉之神雅赫维视为恶灵，并将其置于同他们所奉至高的光明神和救世主——逻各斯针锋相对的地位。这种对犹太教的摈斥，马西昂的论说中
〔127〕

 （公元2世纪中叶）尤甚；他对《旧约全书》予以全盘否定。通观马西昂以及诺斯替教派其他代表人物的论说，反犹太教的情绪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但是，基督教并未因袭故技，却改弦易辙，力图使犹太宗教与所谓救世主崇拜相容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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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罹难（1377年，现藏巴黎卢浮宫）

诺斯替教派实则并不能成为在基督教中居主导地位的派别，其原因无非是在于：其教说是熟谙哲学知识、确有造诣的学者以及富有者之世界观，为广大民众所可望而不可即。民众所期望的是活生生的救世主形象，而非抽象的哲学逻各斯以及诸如此类思辨式冥思玄想。尽管如此，诺斯替教派的哲学仍有某些成分纳入基督教教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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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母哀悼基督（米开朗琪罗作）

另一异端教派也产生于公元2世纪，其主旨则是力图重振公元1世纪犹太－基督教的战斗精神。这便是所谓孟他努派运动；苏联学者阿·鲍·拉诺维奇对此有翔实探考。
〔128〕

 该教派的创立者为孟他努（孟他努斯），原为弗里吉亚地区事奉基伯勒的祭司，并无任何声望。他坚决反对教会生活的种种繁文缛节，反对日益增大的主教权势。孟他努斯是所谓“蒙灵恩赐者”，并以上帝的名义布道（“我即上帝，来至人间主宰一切。”
〔129〕

 他直言不讳地宣称）；恪守并力主极度禁欲主义与不婚（而其追随者并未身体力行）；宣扬耶稣基督即将再临、世界末日已近。凡此种种，其目的在于阻遏始初革命的、民主的基督教蜕化为有利于奴隶主的平和宗教。而这是徒劳的。孟他努派主要隆盛于弗里吉亚地区。著名的基督教卫道士德尔图良曾附和其说，而对这一教说的革命方面却加以掩饰。

迨至公元2世纪中叶，基督教社团的权力已牢牢掌握于富有者、奴隶主和商人之手。他们终于将这一民主的虔热派别窒息。

伴随为反对孟他努派、强化教会主教体制而进行的斗争，一种新的教说应运而生。这便是所谓“主教权柄承袭自使徒”之说，似乎基督通过众使徒将权力赋予主教，并授命其主持教会教务。

公元2世纪的诸神秘主义和世界末日论派别，已被迫偃旗息鼓；迨至公元3世纪，又有新的派别兴起。其中最引人注目者，当推摩尼教派。它隆盛于古代东方的伊朗及其毗邻地区。摩尼教派堪称基督教与琐罗亚斯德教之独特的结合，持彰明较著的二元论教说。该教因其半传说中的创始人摩尼（摩涅斯、摩尼希）而得名（摩尼于公元276年被处死）。摩尼教派教说的主体，是光明与黑暗、善与恶二元对立的观念。据摩尼教之说，人们所目睹的世界，包括世人，无不生于光明与黑暗两种分子的和合。
〔130〕



又说，耶稣化身为明净之体，教导世人分辨光明与黑暗、善与恶。这便是摩尼所传之道。整部《旧约全书》以及《新约全书》的大部，摩尼教派均予以否弃。其社团分为若干教阶：“选民”、“最洁净者”属最高教阶，参与一切宗教仪礼；属其他教阶者，则只能涉足其中之一部。基督教被奉为国教后，摩尼教派遭受贬抑。其观念继而在中世纪一些派别——保罗派、鲍格米勒派等
〔131〕

 中再度萌发，并带有鲜明的阶级色彩。

阶级根源最为鲜明者，为多纳图派
〔132〕

 之异端（该派因其创始人主教多纳图而得名）；公元4世纪，主要流布于北非地区。多纳图派反对与任何国家政权妥协，贬斥稍有劣迹的主教和神职人员（即使见诸私生活者，亦不宽宥）。伴随奴隶制罗马帝国危机的尖锐化，迨至公元4世纪末（基督教会已在帝国居于统治地位），多纳图派运动则采取贫民公开暴动、反对富豪的方式。这便是著名的阿哥尼斯特派
〔133〕

 运动，亦即所谓齐尔库姆采利昂派
〔134〕

 运动。他们曾拿起武器，摧毁富人的庄园。罗马帝国当局多次镇压，而多纳图派教团仍继续存在于北非一些地区；直至穆斯林入主（公元7世纪），始销声匿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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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原罪”——亚当和夏娃受蛇之鼓惑，擅食知善恶树上的果实（绘画局部，公元4世纪）

如果说多纳图派、阿哥尼斯特派在教义上与居于主导地位的教说几无歧异，其运动并未使教会内部发生深刻分裂，那么，阿里乌异端的景况则大相径庭。所谓阿里乌异端，乃是公元4世纪教会内部最大的反对派运动。回溯其时，教会已居于统治地位。阿里乌教说
〔135〕

 的主要发祥地为埃及，特别是亚历山大。此间，希腊化传统已是根深蒂固。阿里乌（阿里乌斯）是亚历山大的神职人员。他执著于对教会关于神人的荒诞不经之教说加以修琢，使之易于为惯于思考者所接受。阿里乌断言：耶稣基督并非生于上帝，而是上帝所造；因此，与圣父并非“同性”，而是与其“近性”。两词均来自希腊文，即“[image: alt]
 ”与“[image: alt]
 ”，只有一字母“ι”之差。而这一差异却至关重要。须知，事关救世主耶稣基督之本性，而这又是基督教教说的根本之根本。围绕阿里乌之说，爆发了激烈的争论。阿里乌得到埃及的，特别是亚历山大的广大民众的支持，最后竟至酿成巷战。当然，这一事件确有其政治背景：埃及人不甘忍受帝国的集权政治。而对罗马帝王说来，当务之急莫过于维系国家的统一。尽管当时并非基督教信徒，君士坦丁大帝却断然采取有力措施，以抑制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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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之使徒（约1155～1165年）

为此目的，他曾召集世界性主教会议（公元325年第1次尼西亚公会议）。阿里乌之说被斥为“异端”，阿里乌本人从此在正统教会中被视为最大的异端分子和负罪者。

然而，阿里乌的教说久久留存于世，并传布于罗马帝国疆域之外，为哥特人、汪达尔人
〔136〕

 、伦巴第人
〔137〕

 所接受。嗣后，他们势必均皈依天主教。

阿里乌的教说虽被摧毁，而与其相近似的聂斯脱利教说接踵而起（聂斯脱利曾任君士坦丁堡大主教）。聂斯脱利宣称：耶稣基督是人，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格——圣子附于人性本体之上；因此，马利亚不应称为“神之母”，只能称为“人之母”或“耶稣之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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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聂斯脱利异端”，受到第3次以弗所公会议审议（公元431年）。结果，聂斯脱利教说遭受谴责。然而，它在东方影响极大；此间，二元论宗教早已居于统治地位。它作为独立的宗教长期存在于东方，在中世纪的中亚起有巨大的作用，迄今仍留存于一些不大的部族和派别（黎巴嫩的艾索尔人
〔139〕

 、马龙派
〔140〕

 、印度南部的“叙利亚基督教徒”
〔141〕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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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与其众门徒（公元6世纪）

公元4至5世纪，伴随同阿里乌教说和聂斯脱利教说的斗争，围绕耶稣基督的本性问题，一个与两者对立的派别兴起。其代表人物宣称：耶稣基督实则并非与人同性，他的人性已为神性所极度压抑，耶稣基督已是名副其实的神。他并无双重本性，只有单一神性。这一有关耶稣基督“单一本性”之说，开主教优迪克所创一性论派之先河［所谓“一性”，由希腊文monos（“单一”）和physis（“本性”）缀合而成］
〔142〕

 。公元5世纪，该派在东罗马帝国影响极广。虽在第4次卡尔西顿公会议（公元451年）上遭受谴责，它却在许多国家站稳脚跟。上述现象是这些国家摆脱拜占廷羁绊、争取教会和政治的独立的斗争之反映。亚美尼亚教会以及科普特教会和埃塞俄比亚教会，迄今仍持守一性论。

基督教教义与伦理中的矛盾

基督教社团繁复的历史沿革，亦反映于基督教教义。基督教始初为一不大的犹太教派别；继而，伴随它对越来越多的居民群体以及种种民族成分和阶级成分之需求的满足，逐渐成为世界性宗教。这样一来，基督教教义势必流于极度繁冗混杂和自相抵牾。世界上未必有另一种宗教犹如基督教，包容如此众多的自相矛盾、不合逻辑、与理相悖之处。如果将诸“福音书”之间的矛盾暂予搁置，仅就尤为重要的基督教基本观念而论，同样不能不对所发现的种种不可调解和消释的矛盾及悖谬深感诧异。

上帝全能、至善的观念，同上帝受难、以自身之死赎世人之罪的观念根本抵牾。

这一所谓上帝全能、至善的观念，同全人类负有原罪的观念以及冥世赏罚之说同样相抵牾。上帝既然至善而又无所不能，则应使世间和众人同享福乐，不会令其成为恶者而使之承受永罚。

有关所谓预定的教义，同教会关于人的意志自由之说相悖。全知的上帝已预定某些人一生纯正而享天堂永福，另一些人则成为罪者而受冥世永罚。然而，据基督教教义，人又有意志自由，可自行选择行善或作恶之道，上帝又视其所行而施以赏罚。这一见诸教义的悖谬虽有异于前者，基督教神学家同样难以自圆其说。

基督教三位一体说的荒诞不经，更是昭然若揭。上帝为独一体，却包含圣父、圣子、圣灵三位格。圣父遣其子降世，而此子又生于圣灵与一凡间女子之感孕。圣子既降临世间，却屡屡晓谕世人：他只是遵奉遣其下凡的圣父之意志，而非擅自行事；他向圣父祈求赐之以力，以经受死难之酷刑，甚至祈求摆脱此厄运。而他、其父、圣灵（亦为其父，曾降孕于其母），三者竟然又同为一神。凡此种种，人的理智焉能企及。此说之所以如此混乱不堪，无非是由于至圣三位一体的诸位格之滥觞各不相同：圣父——为犹太教之雅赫维－撒保特；圣子——为救世主弥赛亚（其形象颇为繁复，上文已述及）；圣灵——为“普勒罗玛”
〔143〕

 ，即诺斯替教派所谓的神圣本原（该派并将其置于犹太教之神雅赫维所不可企及、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相对立的地位）。诸如此类观念之杂糅，便是基督教的三位一体说之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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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晚餐（浮雕，公元12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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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罗马壁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公元5世纪）

基督教教说中自相矛盾、与理相悖之处，不胜枚举。

基督教教义之如此矛盾百出、思想体系之如此杂冗，无非是诸多派别激烈斗争所致；而诸如此类斗争本身又是见诸早期基督教的各种阶级力量和阶级利益之相互较量的反映。然而，信众却从未因教义的自相矛盾而感到困惑莫解。这是不足为奇的。须知，基督教是作为奴隶和被压迫民众的宗教而产生的，教义对他们说来则无足轻重。他们需要的是对善神（即救世主）的崇信，是宗教的慰藉。如果说在一般宗教中是情感成分胜于理智，那么，在群众性的弥赛亚宗教运动中，这一现象尤为彰明较著。继而，其他阶级和阶层的成员纷至沓来，涌入基督教社团。他们来自富有学识的罗马—希腊化社会，深受晚期希腊哲学及其精致的唯心主义之熏陶，将自身的情致和观念带进基督教，而纳入教义却是顾此失彼。

基督教的教义如此繁冗斑驳、杂乱无章，其伦理同样自相抵牾、冗杂费解。看来，伴随长期的思想斗争，种种截然不同的伦理规范和准则渐次见纳于基督教世界观。除斯多葛派所持精奥的道德
〔144〕

 以及与奴隶和被压迫者的情绪相契合的伦理准则，基督教并反映了穷奢极欲的奴隶主所固有的种种鄙俗不堪、令人厌恶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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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1490年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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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被从十字架上降下（1485年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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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升天（教堂门楣浮雕，公元12世纪）

以上所述，绝非妄言。诸“福音书”和“使徒书信”中，确不乏伦理的或纯属处世的格言警语，同当今的伦理和处世真谛并不相悖，诸如：“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树”（《马太福音》），12：33）；“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马太福音》，9：17）；“一个仆人不能事奉两个主”（《路加福音》，16：13）；“入口的不污秽人，出口的才污秽人”（《马太福音》，15：17～20）；“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马太福音》，7：5）；“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马可福音》，3：27）；“若有人不肯作工，就不可吃饭”（《帖撒罗尼迦后书》，3：10），如此等等。上述健康的道德观念，为基督教袭自古希腊—罗马的哲学—伦理体系，主要袭自斯多葛派，特别是塞内加——恩格斯称之为“基督教的叔父”
〔145〕

 。

除上述可供遵循的道德准则外，《新约全书》，特别是诸“福音书”中，同样不乏同起码的伦理意识格格不入之意念。耶稣公然拒而不认生母和弟兄（《马太福音》，12：47～50）。耶稣不允门徒尽其家族的和道德的情义，回乡葬父（同上，8：21～22）。耶稣竟然让众人效法不义之管家逃脱应得惩罚的伎俩，而且郑重其事、并非戏谑地劝导人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路加福音》，16：1～9）“福音书”的编撰者甚至公然宣扬极其卑劣的道德准则：“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这并非偶尔失言，诸如此类意念在“福音书”中竟出现5次之多：《马太福音》、《路加福音》各两次；《马可福音》一次（《马太福音》，13：12，25：29；《马可福音》，4：25；《路加福音》，8：18，19～26）。以上所述，无非是奴隶主和高利贷者所推崇的弱肉强食的道德罢了。

基督教伦理的自相矛盾，是基督教社团阶级构成之变易的直接反映。基督教社团始而由不安分守己的犹太贫民组成，因而为战斗的《启示录》精神所充溢。后来，这种精神消失殆尽（犹太人起义失败之后），被压迫民众的情绪在基督教中则表现为褒贫贬富：“但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受过你们的安慰；你们饱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饥饿。”（《路加福音》6：24～25）“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马太福音》，11：28）“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同上，20：16）

但是，“福音书”的编撰者虽对奴隶和被压迫者示以同情，并以天国之报偿相许，却不愿提及奴隶此生的解脱。据他们看来，屈身为奴乃是理所当然，无须大惊小怪。嗣后，奴隶主和富有者陆续涌入基督教社团，将奴隶视若毫无人权者的观念在“福音书”中愈益彰明较著。据《路加福音》所述，耶稣告诫门徒们说：“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或是放羊，从田里回来，就对他说，‘你快来坐下吃饭’呢？岂不对他说，‘你给我预备晚饭，束上带子伺候我，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可以吃喝’吗？”（《路加福音》，17：7～9）依作者之见，显然应让奴隶劳顿终日而不得稍事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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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基督与十二使徒（教堂门楣浮雕，公元13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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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石雕——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下为亚当和夏娃（公元12世纪）

所谓“福音书”中尽管存在种种相互抵牾之社会的和道德的准则，居于主导地位的仍然是这样的伦理准则：忍让、屈从、逆来顺受。正是在“福音书”中，这种说教达到无以复加、实则难以遵行的地步。耶稣教导众门徒说：“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马太福音》，5：44）；“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同上，5：39）。从古至今，正是这一道德观念不知使多少人皈依基督教，多少人奉之为伦理规范。然而，应当说，诸如此类准则，基督教徒中从无人身体力行，恪遵谨守（例外者屈指可数），此其一。再则，其中之精义，即以自制、自重、敬人为本为荣，并非基督教所独创，而是袭自斯多葛派的伦理体系。三则，在“福音书”教说得以传布的具体条件下，即奴隶占有制方兴未艾之际，它实则成为这一制度的盾牌。要知道，逆来顺受的教诲，虽则是对众人而发，但是，显而易见，它首先只能施之于奴隶和被压迫者；他们身受压迫者的欺凌，而非易其位而处之。基督教所谓温顺、宽恕的说教，萌生伊始便有利于剥削者。

礼仪之趋于繁复

派别之争导致社团的结集、基督教教会组织形态的巩固。伴随这一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基督教的规制和礼仪亦趋繁复。

早期基督教的礼制异常简约，几无任何仪式可言。人与人之间无任何繁文缛节，交往极为简便；回溯其时，基督教正是因此战胜其他种种崇拜。据弗·恩格斯看来，基督教诸革命的方面之一正是在于：它屏弃了造成人与人之间隔绝状态的古老宗教仪礼，从而成为“第一个可行的世界宗教
 ”
〔146〕

 。始初的基督教礼仪，无非是定期相聚，共进晚餐，以缅怀创教者；届时，领食面饼，并进行祝祷。这便是所谓的“爱宴”，即“阿伽佩”。伴随其他崇拜的信奉者加入基督教社团，古老仪礼的种种成分相继纳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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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圣母永眠（教堂门楣浮雕，公元15世纪）；（右）圣母升天（教堂柱头，公元12世纪）

大家知道，基督教礼仪中至关重要者为所谓“圣事”
〔147〕

 ，即旨在将上帝的恩惠降赐于信者的宗教仪式。基督教所行最古老、最重要的圣事，是洗礼和圣餐。

圣餐仪式举行之际，信徒领受饼和酒，亦即“耶稣的身体和血”
〔148〕

 。这无非是古老的神体宴仪式的变异。这种所谓神体宴仪式，似萌生于图腾崇拜的土壤，盛行于农事宗教中。信者将充当作为植物佑护神的替身之人或动物杀戮，分而食之。祭祀密特拉、阿提斯以及其他古东方神时，信者则行代之以饼和酒的圣餐仪式。这些圣食、圣饮，似被视为神之体和血。密特拉崇拜之圣餐仪式，几乎原封未动地移植于基督教。然而，这种仪式又与古老的犹太教的逾越节仪式相融合；为行此仪式，则须宰杀羔羊。基督教的创立者献自身为牺牲，则以羔羊为象征（而且为神秘的天界羔羊，并见诸《启示录》）。
〔149〕

 于是，基督教复活节这一复合体便告形成。圣餐仪式由一年一度演化为一周一次：每周举行祝祷，并伴以领食献自身为牺牲的上帝之体和血的仪式。

继圣餐而立的圣事，是所谓“洗礼”
〔150〕

 ，同样袭自其他崇拜。洗礼，即借助于水所行的洁净仪式，溯源于极为古老的成年仪式。加入秘密会社——在古代东方宗教中则是参与神秘仪礼，往往伴之以洁净仪式。参与秘密崇拜之仪礼，被视为“再生”。所谓“浸礼”，行之于埃莱夫西斯神秘仪式以及旨在祀奉狄奥尼索斯、伊西丝的圣事。在曼达教的仪礼中，洗礼居于尤为显著的地位（曼达教之由来，尚有待探考；该教派持鲜明的二元论教义，敬拜某“救赎者”以及施洗约翰；信者有2000～3000人，伊拉克南部和伊朗迄今仍有其踪迹）。曼达教的洗礼以及传说中的施洗约翰这一形象，是为基督教社团所行洗礼的直接渊源。
〔151〕

 在基督教中，洗礼似旨在涤除污秽。鉴于有关全人类负有“原罪”以及只有救世主以死救赎始可获解脱之说，信者对洗礼尤为注重。既经受洗，所谓“原罪”即可获赦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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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末日来临时之肉体复活（1499～1502年）

嗣后，始有其他诸般圣事相继确立。时至今日，基督教教会所行圣事，计有7项。所谓“七圣事”，为天主教会在公元13世纪的里昂公会议上首次定立，后为东正教会所承袭。

由此可见，早在公元2至3世纪，即基督教的形成时期，其教说已是繁冗驳杂、矛盾百出。所谓浑然一体之维系，确也并非易事——为时不久，即已名存实亡。纷然杂陈于其中的有：犹太教关于唯一主宰神之教说、犹太教关于救世主弥赛亚的观念（所谓救世主，实则已成为精神的救赎者，并与农事范畴死而复生之神的形象相融合）、诺斯替教派关于精神与物质相对立以及关于两者间神圣中介“逻各斯”的学说、玛兹达教的世界末日论以及义者死后升天堂之说、玛兹达教关于恶灵（魔鬼）的观念、古代东方对神母（即生育神者）之敬拜。注入基督教教说中者远不限于此，尚有：古老的冥事崇拜以及与其相伴而存的有关冥世境遇的观念、萨满教的咒术以及驱除恶灵之术、巫医祛除病患之术、古罗马对格尼乌斯的敬拜（它溯源于古老的“纳古阿尔”崇拜，并演化为基督教对保护神——天使的信仰），如此等等。甚至古老的图腾崇拜仪礼和观念之遗存（对感孕、圣餐之笃信），亦纳入其中。

基督教社团与国家

对早期基督教的演化影响最大者，莫过于对基督教徒的迫害。基督教作为奴隶和被压迫者的宗教而萌生，它体现了被压迫民众对不公平的社会制度之自发的反抗。这一宗教广为传布，则势必危及统治阶级，不能不使其有所警觉，并在一定程度上持以敌视。

国家政权对基督教社团的贬抑和迫害，后为基督教人士所肆意夸大。教会首领颇以早期基督教徒为捍卫其信仰而甘赴死难为荣，对基督教殉道者的百折不挠和临危不惧极尽炫耀之能事。据教会的历史学者统计，大规模的迫害计有10起（地区性的和规模较小者，未包括在内）。然而，所谓迫害的次数和规模，看来并非如早期基督教文献所述那样骇人听闻。前数次“迫害”，即属尼禄和多米提安在位期间者，均见诸传说，未必确有其事。图拉真在位期间是否确曾有之，尚有待探考。第一次确有历史记载的迫害，发生于戴齐乌斯在位期间（公元249～251年），为时短暂。规模最大的一次，发生于戴克里先及其继任者马克西米安在位期间，即公元3世纪末和4世纪初。事件起因纯属政治性；当局已感到基督教会不仅是对现存政治制度的反抗之体现者，而且确已成为危险的竞争者。然而，诸如此类迫害只是导致动摇分子的背教，而基督教教会组织则在斗争中经受磨砺，愈益巩固。

一些帝王和行省总督，确曾希图仰赖基督教社团及其神职人员，但均属徒劳。始初景况，无不如此。迨至公元4世纪初叶，帝国已与基督教结成牢固的联盟，基督教已成为一支颇有影响的社会力量。君士坦丁大帝已有所悟：与其同基督教会相争衡，莫如使其为己所用。一般认为：由于公元313年米兰敕令这一特别法令的颁布，对基督教的迫害终告结束，基督教遂依法成为国家宗教。而这一敕令是否确曾有之，尚有待探考。君士坦丁本人并未皈依基督教。他终生信奉多神，只不过是对基督教加以庇护，且较之对其他宗教尤为推崇罢了。其原因在于：他将基督教教会组织视为一支极为重要的社会力量，而且在角逐中可为己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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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审判（1194～1205年）

基督教之成为国家宗教

据说，基督教会之与国家相联结，始于米兰敕令，继而为东、西罗马帝国诸王的政纲所认可。他们对教会一贯予以赞助，并得到教会的支持。

基督教会地位的更易，导致其内部的重大变化。基督教的社会构成，已迥然不同。当基督教尚未成为国家宗教之时，即公元3世纪，甚至早在公元2世纪，除奴隶外，并有统治阶级的成员加入其社团。名门望族中对基督教崇拜最为虔诚者，莫过于妇女。在古罗马的贵妇中，基督教会享有极高威望。

据研究者们的粗略估计，迄至即将成为国家宗教的前夕，基督教并未成为诸宗教中传布最广者。即使在最大的城市，基督教社团成员在居民中的比重亦较小，约占1/5或不足。

伴随基督教成为国家宗教，基督教社团成员人数急剧增加。中间阶级和奴隶主阶级中的大部，纷纷皈依新教。嗣后，基督教已不复成其为奴隶和被压迫者的宗教，而演化为统治阶级赖以制驭民众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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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所谓的末日审判（教堂浮雕，约11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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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于公元586～604年的修道院

从实质上说来，以“异端”面貌出现的各民主派别——从孟他努派（公元2世纪）
〔152〕

 到多纳图派（公元4世纪），其矛头所向正是基督教的这种阶级蜕变，但均遭到业已巩固的教会组织的镇压。

然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基督教的传布仅限于城市，并未深入农村——至少在罗马帝国西部诸行省是如此。农村居民中，仍盛行旧有的多神信仰。正因为如此，拉丁文paganus（原意为“农村居民”，来自pagus，意即“农村”、“穷乡僻壤”），始而意指“多神信者”、“非基督教徒”；俄语中的поганые（意即“不洁者”），亦源出于此，最初意指“一切非基督教徒”。

在希腊化时期的东方，非基督教徒被以希腊文“[image: alt]
 ”相称；该词义为“诸民族”（系与犹太人相对而言）。斯拉夫语中，同此字相对应者为”языци（意即“诸民族”）；俄语中的язычники（意即“多神教徒”），亦导源于此。

基督教既已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宗教，隐修者和遁世者所形成的独特的运动便应运而生。基督教社团成为强有力的教会，已不再是赖以逃脱世俗邪恶的避难所。皈依新教，不复有解脱罪愆之感。于是，最虔热的基督教徒则离弃罪恶的尘世，去往荒漠独处，以献己与神。他们在那里度禁欲苦修的生涯。第一批遁世者和第一批隐修院，出现于埃及的底比斯旷野。
〔153〕

 隐修的倡始者，被视为圣安东尼和圣帕科米乌斯。继而，其他基督教地区亦有修道院见之于世。中世纪早期，修道院成为免除种种攻讦、迫害的避难所。修道院仰赖名目繁多的捐输和献祭而聚敛财物，逐渐成为一支庞大的经济力量。

早期基督教的作用综述

对早期基督教的历史作用加以概括的评述，并非易事。这一课题极为繁难。早期基督教较之种种古老的崇拜，的确前进了一步。它提供了一种可能，亦即：借助于共同的观念，而且是平等的观念，使不同部族的民众结合在一起。诚然，这种平等是抽象的，被理解为负罪的平等。列宁甚至认为：早期基督教具有“革命民主精神”。
〔154〕

 就社会道德而言，基督教较之种种古老宗教的原始道德有所进步；而较之斯多葛派的伦理，则是倒退了一步。从文化角度看来，基督教教说已与广大民众的接受水平相适应（尽管矛盾百出）；而与拥有科学的原理、精湛的哲学、高超的艺术之古希腊—罗马文化相比，则有天渊之别。基督教思想意识沉溺于对神迹和预言的笃信，鄙夷对现实世界的认识。其隆盛与文化之普遍衰落、道德之窳败、野蛮之复苏相得益彰；而野蛮之复苏正是中世纪早期古希腊—罗马文明陷于衰落所致。

冥顽不灵的基督教狂信者，将古希腊—罗马文化珍品视为出自魔鬼之手，成群结队予以摧残，并肆意杀害学者和艺术家。诸如此类事件，不胜枚举。公元415年，在希腊化文明的中心亚历山大，狂信的基督教徒，在以奚利耳为首的僧侣和神甫的唆使下，捣毁并焚烧了闻名于世的图书馆这一无比珍贵的知识宝库。希帕蒂娅亦惨遭杀害。她是一位卓越的学者，写有多种关于数学、天文学和哲学的著作。公元410年，西哥特人
〔155〕

 在罗马大肆摧残艺术、科学的珍贵文物；公元455年，汪达尔人
〔156〕

 犹有过之（故有“汪达尔主义”之称）。凡此种种，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出于宗教动机；这些新皈依基督者，希图以此表达其对上帝之虔诚。

基督教之传布

基督教既已成为罗马帝国的国家宗教，在帝国衰落时期则伴随古希腊—罗马文化传布于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中。公元4世纪，哥特人和汪达尔人领受洗礼。公元5世纪末，法兰克人亦领受洗礼。公元6至9世纪，基督教渐次传布于较为边远地区的日耳曼人部落（阿勒曼人、巴伐利亚人、弗里西人、盎格鲁－撒克逊人
〔157〕

 等）；公元9至10世纪，又传布于斯拉夫人诸族。迨至公元10世纪，几乎整个欧洲已成为基督教的世界。

在东方，基督教于公元4世纪传布于高加索（亚美尼亚人和格鲁吉亚人中），势必要与琐罗亚斯德教进行激烈角逐；而始于公元7世纪，则与伊斯兰教艰苦较量，伊斯兰教几乎使基督教在东方各地区进一步传布的道路梗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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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布道

基督教虽已传布于欧洲（以及其他地区）信仰多神的诸民族中，却并未能摧毁其固有宗教。为时不久，基督教便与当地的宗教、仪俗以及神幻形象相融合。所谓宗教浑融体，亦即双重信仰，便应运而生。本地神与基督教的圣者相复合，并冠以其名，仍为人们所敬拜（例如，斯拉夫人所奉古老之神佩伦——冠以先知伊利亚之名；亦为斯拉夫人所奉之神维列斯——冠以圣弗拉西之名，如此等等）。传统的民间仪礼（主要是与农事节期有关者），则与教会的节期相复合（诸如主领洗节、谢肉节、三一主日等，即属之）。低级神话中的形象——种种水灵、林魅、家灵、科博尔德、埃尔弗、特罗尔等，仍沿用其原名，而教会则教导人们视之为邪祟。

始于发现新大陆时期，即15至16世纪，基督教传教士将其教传至旧大陆以外——不仅仰赖十字架，而且诉诸火与剑。迨至20世纪初期，基督教已是传布最广的宗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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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牧人（陵墓镶嵌画，公元5世纪）

西、东两派教会的分离

基督教的内部生活以及教会内部的关系，乃是政治历史进程的反映。罗马帝国在政治和文化上之分裂为西、东两部分（公元3～4世纪）
〔158〕

 ，导致西、东两派教会之逐渐分离。在西方，由于帝制衰微、继而被废除以及帝国分裂（约公元476年）
〔159〕

 ，教会首领——罗马主教（后称“教皇”）的威望大增。在东方，帝国依然如故，教会的宗主教
〔160〕

 （属君士坦丁堡、安提阿、亚历山大、耶路撒冷等地区教会），从未获有此等权势。他们甚至几无摆脱帝王庇护之意念。公元8至9世纪，拜占廷爆发了圣像破坏运动
〔161〕

 ，教会的独立自主并因而遭受极为沉重的打击。为了使教会失去任何独立性并更有效地加以辖制，几代帝王相继降诏，取缔圣像崇拜（以期减弱教会仪礼施之于信者的凝聚力），并没收教会—修道院的土地。嗣后，圣像崇拜虽然得以恢复（公元842年），土地并未归还教会，其自主性丧失殆尽。

正因为如此，东方的宗主教不能隶属于罗马教皇。但是，罗马教皇却愈益觊觎对整个基督教世界的统摄。东、西两派教会在体制和教义上的分歧，无非是政治斗争的反映，而且日积月累，最终导致两派教会的正式分裂（公元1054年）。
〔162〕



时至今日，教义的主要分歧仍使上述教会分裂为西派（天主教）教会和东派（东正教）教会，现列举如下：

（1）据西派教会教义，圣灵发自圣父和圣子（又译“自父子出来”，即所谓的filioque，意即“和子”）；而据东派教会教义，圣灵只发自圣父；天主教和东正教两派教会的首领，一向视之为最主要的、乃至唯一不可调解的分歧。
〔163〕

 （2）据天主教会的教说，圣者在上帝面前有“多余的善功”；这些善功似成为所谓“功库”，教会可酌情移用。（3）所谓“赎罪券”——似为教会获自这一圣库，并予以发售
〔164〕

 。（4）与此相关的是天主教有关炼狱的教说（1439年佛罗伦萨会议通过），认为有罪的灵魂须在火焰中炼净罪过，以进入天堂；而滞留炼狱之期，则可因教会的祝祷而减缩（为此，死者亲属则应给以谢仪）。
〔165〕

 （5）关于童贞女马利亚“感孕”之说，公元9世纪即已流传
〔166〕

 ，1854年则纳入教义。（6）教皇在信仰和伦理问题上“永无谬误”的信条，于1870年通过
〔1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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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基督教徒墓碑：鱼象征基督，锚象征信仰，希腊文字母分别为“耶稣、基督、神、子、救主”的起首字母

至于宗教礼仪，天主教会与东正教会亦各有所异。譬如，前者行“注水洗礼”（后者行“浸礼”）
〔168〕

 ；所谓“受膏”，前者非施之于婴儿，而是行之于成年；前者举行“圣餐”，世俗者只领食面饼（惟有神职人员方可领用饼与酒），且为无酵饼；前者划“十”字以五指，祈祷采用拉丁文，如此等等。

天主教的教规与东正教亦有差异。譬如，天主教的僧侣均实行不婚（东正教仅限于隐修者），前者并规定：不得僭越神职职称，实行枢机制
〔169〕

 ，教皇至高无上，承认21次公会议（东正教只承认7次），禁止世俗人士诵读和讲解《圣经》经文（现已有所松弛），恪守婚约，如此等等。

总之，凡此种种差异，是天主教会组织实力更加雄厚的反映。数世纪以来，它制定了种种有效而又灵活的措施，借以影响信者，在许多地区拥有颇为可观的政治权势。

罗马天主教会与东正教会相互隔绝，迄今亦然。两派教会信徒曾发生流血冲突，现已不复重演。罗马教廷屡欲以礼仪方面的微小让步换取对东派教会的统摄；于是，遂两度实现联合：1439年于佛罗伦萨
〔170〕

 、1596年于布列斯特
〔171〕

 。后者括及西白俄罗斯与西乌克兰的居民，其目的并在于更牢固地控制天主教的波兰。然而，这一联合并未能缓和宗教纷争，反而使之变本加厉。

西方中世纪诸宗派

欧洲中世纪的阶级斗争，导致一系列宗派和异端的兴起。为数众多宗派和异端的见之于世，是对封建教会压迫的自发反抗之反映。诸如拜占廷的保罗派（公元7～9世纪）、保加利亚的鲍格米勒派（公元10～13世纪及嗣后），以及西方国家的帕塔里亚派
〔172〕

 、清洁派
〔173〕

 、阿尔比派、韦尔多派
〔174〕

 等（公元11～13世纪），即属之。

凡此种种异端，其思想基础乃是袭自玛兹达教之所谓善恶亘古对立的二元论学说：整个物质世界和人体，为恶灵（撒但伊勒
〔175〕

 ）所造；而人之灵魂以及一切有灵性者，均为善神所造。由此可见，持异端者将整个物质世界视为“恶”，鼓吹复返早期基督教的清苦简朴，否定教会及其礼仪。居于统治地位的教会与封建国家政权串通一气，对民众这些自发的反抗进行残酷镇压。

为了根除异端，罗马教廷于公元12世纪末期建立特别宗教法庭——异端裁判所。异端分子，甚至只有异端嫌疑者，被随意交付宗教法庭审讯；审讯者通常先对被指控者施以毒刑，后焚烧处死。始于公元13世纪，裁判所由多明我会
〔176〕

 修士主持。裁判者不仅迫害异端分子，所谓“女巫”、“巫师”亦难幸免。1487年，《降邪铁锤》
〔177〕

 问世，成为对女巫以及其他教敌进行刑讯的“指南”。裁判所肆行期间，惨遭焚烧致死和严刑折磨的无辜者数以千计。西班牙的裁判所（自1478年起为“皇家”裁判所），更是残酷绝伦。

经院哲学和神秘主义

西欧的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较之东欧尤为活跃；西欧的神学和宗教—哲学著作亦尤为众多。人们试图使教会的教条与古希腊—罗马的文明和科学之遗产在一定程度上相得益彰。于是，一种特殊的“学科”——经院哲学，应运而生（公元12～13世纪）。

作为神学家的经院哲学家，以所谓“论证”格调侈谈宗教问题，执著于使《圣经》和所谓“福音书”的教说与亚里士多德哲学相协调（他是古希腊著作家中唯一留在他们记忆中者）。科学（或当时称之“科学”者）以及哲学，被置于为宗教所用的地位，当时有这样一句名言：“哲学是神学的婢女”（"Philosophia est ancilla theologiae"）。第一批最著名的经院哲学家有：安瑟伦（坎特伯雷大主教）、阿伯拉尔、阿尔伯特（大阿尔伯特）、托马斯·阿奎那（后者迄今仍被天主教界视为无与伦比的学者和哲学家）。巴黎大学、博洛尼亚大学（意大利）、牛津大学，堪称经院哲学的支柱。

另一些教会人士则不同于上述神学家。他们不是潜心于基督教教义的“理性化”，却对宗教与科学的格格不入有所意识而崇尚神秘主义。他们希图获致对神的隐秘领悟，与神相交通，沉湎于禁欲苦修，乃至如癫似狂。对人类理智的和健康的思想，他们则持之以鄙夷。每逢有人对教会之说是否可信有所怀疑，他们往往以德尔图良的话作答：“我之所以相信，是因为它不可信”（"Credo quia absurdum"）。这一神秘主义派别，溯源于古老的、对幻象的笃信。中世纪神秘主义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为克莱沃（明谷）隐修院创始人伯尔纳（公元12世纪）。

基督教会对科学的摧残

对真正的科学，中世纪教会忧心忡忡。自由的科学探究之尝试，遭到教会的顽强抑制。据教会人士看来，诸如此类尝试危及《圣经》的权威，——而这并非过虑。

文艺复兴时期，对科学的迫害尤甚。自由思考者被投入牢狱，或处死，或施以暴力和恫吓，强使其放弃所持信念。英国哲学家和学者罗吉尔·培根（公元13世纪），长期被囚于修道院的牢房。波兰伟大的天文学家和思想家哥白尼的学说（“日心说”），遭到非难和取缔。意大利的思想家和学者乔尔丹诺·布鲁诺和卢齐利奥·瓦尼尼，惨遭杀害。伟大的天文学家伽利略遭受种种迫害，被威逼放弃日心说。遭受迫害的学者，难以数计。自1559年起，教廷所编《禁书目录》（《Index librorum prohibitorum》）一版再版，一切蕴涵自由思想的学术著作均难逃厄运。许多学者与所谓“异端分子”和“巫者”遭到同样厄运，葬身宗教裁判所的烈焰；为数之多，大大超过公元始初数世纪的基督教殉道者。有史以来，任何一种宗教都没有像基督教如此摧残科学和自由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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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科学家哥白尼

[image: alt]


著名科学家伽利略

宗教改革运动；基督教新教

公元16世纪初叶，中欧和北欧爆发了资产阶级性质的运动，其目的在于：反对封建主义及其宗教体现——天主教，反对教廷的专横跋扈和肆意敲诈。这便是所谓宗教改革运动。伴随宗教改革运动，一些摆脱罗马天主教统摄的新教教会相继兴起。其中最主要的有：路德宗
〔178〕

 、加尔文宗
〔179〕

 、长老会
〔180〕

 、英国国教会
〔181〕

 ，即“英格兰圣公会”（隆盛于英格兰）。基督教新教各派教会之教说的主要特点在于：承认《圣经》为宗教事务的唯一权威（而天主教和东正教则崇重所谓“圣传”
〔182〕

 ，视之为教会的权威）；承认“因信称义”（而天主教则持所谓“善功”说，即宣扬有利于教会的“敬奉”）；承认两“圣事”，即洗礼和圣餐（而非“七圣事”）；注重内心之虔信，而非天主教徒的奉行如仪
〔183〕

 。

凡此种种教说和章则，矛头所向为封建的、集中化的天主教会这一庞然大物。新教将宗教生活的重心从教会移至个人。宗教改革运动摧毁了教会体制，使北欧各国摆脱了教皇威权的禁锢；而归根结底，又将这一威权拱手让与他种势力：在德国与斯堪的纳维亚地区（路德宗）——世俗公侯和帝王；在瑞士与荷兰（加尔文宗）——共和国资产阶级；在英国（圣公会）——君主集权制。资产阶级性质的新教中，最激进的宗派为加尔文宗。它趋重于严峻的禁欲，沉湎于愚顽的虔信，力主上帝无条件预定说
〔184〕

 。正如弗·恩格斯所指出，所谓“预定说”，是“下面这一事实在宗教上的反映：在商业竞争的世界中，成功或失败不取决于个人的活动或才智，而取决于不受他支配的情况。”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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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路德

甚至西方学者对新教的阶级性亦有觉察。马克斯·韦伯所著《基督教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186〕

 ，即不乏精到之见
〔187〕

 。

在宗教改革运动期间及其后脱离居于统治地位的教会、相继兴起的一些派别，诸如再洗礼派、摩拉维亚弟兄会等
〔188〕

 ，均为庶民的民主派别。然而，即使如此，上述诸宗派，特别是诸如贵格会、循道宗、浸礼宗、门诺派等新教宗派
〔189〕

 ，依然成为上层人士压抑教徒群众的一种形态。

如果说新教自其发轫即分为众多的派别、教会、宗派，而且在此基础上续有繁衍，迄今已是门派林立，那么，天主教的景况则迥然不同，它依然不失为统一的、集中化的宗教；迨至1870年，始出现一个不大的派别，即老公教会
〔190〕

 。其成员为僧侣和世俗人士，主要分布于瑞士和德国南部；他们不承认所谓教皇“永无谬误”的新信条。

老公教会对教务实行了某种民主化，并使礼仪趋于简化。1920年，捷克和斯洛伐克一部分天主教僧侣和信徒脱离罗马，却是出于纯政治原因：梵蒂冈对新生国家持之以敌视，独立的捷克教会遂应运而生。然而，分离而出的只是很小一部分天主教徒。

目前，全世界的天主教徒约5.8亿。
〔191〕

 天主教现传布于南欧和西欧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在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爱尔兰、比利时、奥地利、波兰，完全居于统治地位；在法国、匈牙利、捷克和斯洛伐克以及斯洛文尼亚人与克罗地亚人中，几乎完全居于统治地位；在德国（南部和西部地区）、阿尔巴尼亚北部，居于优势地位；瑞士和英国，亦有天主教徒。天主教仍继续传布于立陶宛人和东部拉脱维亚人（拉特加尔人
〔192〕

 ）中。就非欧洲国家和地区说来，天主教在拉丁美洲各国居于主导地位；美国、加拿大（法兰克－加拿大人中），亦有众多天主教徒；在非洲、亚洲、大洋洲各个国家和地区，因传教士布道而皈依天主教者，亦为数不少。

正教；旧礼仪派；俄罗斯诸宗派

在东欧和东南欧，来自拜占廷的希腊正教（东正教），堪称根深蒂固。迄今仍信奉东正教者有：希腊人、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黑山人、马其顿人之大部、罗马尼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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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胡斯遭火焚（木刻画，约公元1540年）

公元10世纪，基督教传入俄罗斯（罗斯
〔193〕

 领受洗礼，时当弗拉基米尔大公在位期间，即公元988年）。后来，正教成为在这一地区居统治地位的官方宗教
〔194〕

 。皈依正教者不仅有俄罗斯人、白俄罗斯人、乌克兰人，而且有摩尔达维亚人、卡累利阿人、科米人、莫尔多瓦人、马里人、乌德穆尔特人以及西伯利亚地区的民族；在高加索地区，有格鲁吉亚人、奥塞梯人、阿布哈兹人等。

正教会给予沙皇专制制度以思想支持，实则完全仰其鼻息。莫斯科都主教主持俄罗斯教会；自1589年起，历任全俄牧首力争稍许摆脱国家制驭的尝试偶有表露，但均无成效。彼得一世甚至将教会徒有其表的自主性也剥夺殆尽。他废除牧首制，以主教公会
〔195〕

 治理教会（1721年），并遴选唯沙皇之命是从的主教为其成员。正教僧侣遂成为“披袈裟的官吏”。

为教会所神圣化的封建压迫在民众中引起的愤懑，时而酿成反对官方教会的运动。中世纪的异端宗派——斯特里戈利尼克派
〔196〕

 （公元14～15世纪）、 日德人派
〔197〕

 （公元15世纪），其缘起亦在于此。由于同一原因，爆发了17世纪中期规模巨大的教会分裂运动。下层神职人员和世俗徒众起而反对牧首尼康的教会政策，反对修改经书文字以及其他改革。旧礼仪派与尼康派
〔198〕

 的分歧并未涉及教义，无非是囿于礼仪的细枝末节。旧礼仪派力主划“十”字时不用三指，而仍用两指；咏唱“哈利路亚”非三遍，而是两遍（即所谓“双重哈利路亚”）；“耶稣”不写作“Иисус”而写作“Исус”；如此等等。而为了上述种种，执著于旧礼仪者竟然以大无畏的气概去流放地、赴刑场，甚至自焚殉难。

然而，所谓旧礼仪派并未形成统一的力量，而是各行其是。较为温和的人士——城市的富有者、商人，组成牧师派，有自己的神甫，承认沙皇当局的合法性。较为激进的分子——大多为农民，则组成无牧师派，断然拒绝与尼康派交往，不屈从于行政当局，沙皇视之为“敌基督”
〔199〕

 、异端。沙皇政权和居于统治地位的教会，对所谓“分裂者”（旧礼仪派）施以残酷迫害。他们背井离乡，栖身伏尔加河中、下游左岸和北方的森林中，或流落西伯利亚地区。迄至1905年，旧礼仪派始获得合法地位。

18世纪以来，俄国又有另一类型的宗派兴起。诸如此类晚期的宗派，同样反映了地主阶级专制—警察制度的压迫以及教会的禁锢在农民和其他阶层群众中所激起的愤懑。早在18世纪前半期，即有所谓“上帝之民”派兴起（其教敌又嘲讽他们为“基督信者派”、“鞭身派”）。该派否定正式教义、教会礼仪等。他们不举行礼拜，而沉溺于痴狂的“跳神”仪式。届时，某些参与者则宛如“为圣灵所附”，呓语絮絮不绝于耳，预言未来之休咎（纯属萨满教之遗风）。18世纪下半期，基督信者派中有一支派分离而出，称为“阉割派”。其成员为宗教狂热分子，主张弃绝视之为罪恶的性欲，为此而自行阉割（即割除睾丸），并为新加入者行此术。
〔200〕



除上述种种神秘主义宗派外，尚有一些唯理宗派兴起；其创始者试图以“理性”对基督教教义加以阐释。反仪式派
〔201〕

 （始于18世纪50年代）、莫罗勘派
〔202〕

 （属精神基督派
〔203〕

 ，始于1765年）、右翼兄弟会（即“伊里因派”，始于19世纪中叶）
〔204〕

 ，即属之。上述所谓宗派，一方面，反映了农民对宗法制公社生活方式的向往（他们不承认土地私有制）；另一方面，则表达了尚属朦胧的、对自由资本主义发展的憧憬。然而，上述宗派纷立的现象，无一不是对官方教会的所谓监护、横征暴敛、警察压制所造成的积怨之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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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壁画——奚利耳和美多迪乌斯跪倒在基督面前（公元9世纪）

始于19世纪中叶，西欧一些宗派（属天主教）传入俄国，始而为施通达派
〔205〕

 、门诺派，继之有浸礼宗等。这些宗派往往同纯俄罗斯宗派相接近，而通常又予以排斥。

对基督教施以现代化之尝试

多少世纪以来，基督教会始终是欧洲诸国之封建农奴制度的支柱。伴随资本主义制度的诞生，人们则希图使基督教教说和教会组织与这一制度相适应；于是，基督教新教教会和宗派相继兴起。迨至资本主义最终获胜，中世纪封建制度土崩瓦解，天主教会亦改弦易辙，以期与新生的社会制度相得益彰。时至今日，无论是天主教，抑或基督教新教，都已成为欧洲、美洲、非洲和澳大利亚等地区资本主义体制最可靠的维护者。在不久前的东欧，东正教会亦起有同样的作用；然而，它所维护的首先是君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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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端裁判所（古代绘画）

早在19世纪，由于工人阶级社会主义运动在欧、美各国兴起，基督教各教会相继出现新的动向。鉴于人民群众愈益倾向社会主义，为了保持宗教对他们的影响，教会，特别是天主教会，加强了在工人中的宣传。早在19世纪40年代，“基督教社会主义”派别便应运而生，——最初见诸法国（费·拉梅内等）
〔206〕

 ，继而延及英、德等国。始于19世纪80年代，基督教工会相继出现（比利时——1886年，法国——1887年，如此等等）。迨至20世纪初叶，诸如此类工会已联合为国际组织（诸如基督教工会国际，1911年）。在一些天主教国家，天主教政党实力雄厚，上述工会尤为强大。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些国家的天主教政党并成为执政党，使为数可观的农民和工人信徒置身于其影响之下。天主教的青年、妇女、体育等组织，也相继出现。

至于对待科学的态度，教会人士也不得不改弦更张。19和20世纪自然科学与精密科学的伟大成就，表明科学同由来已久的“圣经”世界观格格不入。时至今日，基督教神学家和教会人士中仍存在所谓“基要主义”派别
〔207〕

 （特别是在美国，它形成于1910年前后）；他们力主对《圣经》作逐字逐句的领悟，不允许对科学有任何让步。而较有远见的神学家，早已着手进行旨在使基督教与科学相得益彰的尝试。其主要手段是对《圣经》和所谓“福音书”另行诠释。于是，所谓“现代主义”
〔208〕

 应运而生，并在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的神学界广为传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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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徒之殉难（公元19世纪木刻画）



第24章　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于公元7世纪兴起于阿拉伯。该教的起源，较之基督教和佛教尤为明朗；发轫伊始，便有文字记述可资考证。然而，其中颇多传闻轶事。据穆斯林传统之说，伊斯兰教的传播者为安拉所遣之先知穆罕默德。穆罕默德，阿拉伯人，生于麦加。

《古兰经》的经文，即为穆罕默德“聆取”安拉颁降的“启示”后陆续宣谕。《古兰经》是穆斯林的根本经典。《古兰经》为可据以对早期伊斯兰教进行研讨的最重要典籍。
〔209〕



穆罕默德逝世后，流传于世者为他的训谕，辑录于不同时期，而且难免流于零散。公元650年前后（即第3任哈里发奥斯曼在位期间），对已有古兰经文整辑本加以订正，并编纂成书，是为《古兰经》（“古兰”为“诵读”之意）。《古兰经》被奉为经典，据信为大天使哲布勒伊来（吉卜利里）
〔210〕

 奉真主之命口授与先知穆罕默德。

《古兰经》共114章（“苏拉”
〔211〕

 ），其编排大体以各章篇幅之长短为序：较长者居前，较短者居后。“麦加篇章”（形成较早）与“麦地那篇章”（形成较晚），汇集于一书。同一内容之说，往往迭次见诸不同的章节。

意在颂扬安拉“独一”和“全能”的赞念
〔212〕

 ，与种种典章、戒规以及有关非顺从者后世在“火狱”
〔213〕

 受苦受难的叙述错落相间。通观《古兰经》，全无见诸基督教之所谓“福音书”中那样的编纂和润色的痕迹；这一典籍确属未经雕琢之作。

伊斯兰教徒的另一部分经典，称为“逊奈”
〔214〕

 ，即所谓“圣训”（“哈底斯”），为有关穆罕默德的生平、圣迹和训谕之传述。公元9世纪，“圣训”由伊斯兰教神学家布哈里、穆斯林等分别编辑成书。

然而，“圣训”（“逊奈”）并非为伊斯兰教徒所一致遵奉。其信守者称为“逊尼派”
〔215〕

 ，在伊斯兰教徒中占绝大多数。

伊斯兰教神学家力图基于《古兰经》和所谓“哈底斯”再现穆罕默德的生平。传世的穆罕默德传记中，成书最早者出自麦地那人伊本·伊斯哈克（公元8世纪）之手；流传至今的版本属9世纪。

公元18至19世纪，《古兰经》译为欧洲诸语文（英语——1734年，德语——1772年，俄语——1877年）。有关早期伊斯兰教的考证性杰出论著，相继问世。

穆罕默德生卒年代约为570～632年。他始在麦加传布新教说，信者为数不多；嗣后，迁移至麦地那，追随者甚众。他仰仗信者之众占领麦加，并在新教旗帜下迅即统一阿拉伯半岛大部疆土。穆罕默德的生平并无特殊的幻想色彩（有异于所谓“福音书”中有关耶稣的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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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真言（阿拉伯文al-Kalimah al-Tayibah）：“除安拉外，再没有神；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念诵清真言，为伊斯兰教的五功之首——念功（阿拉伯文Shahadah，意即“作证”）。

然而，所谓伊斯兰教的根源，从事探考者自然不应索之于个别人物的生平事迹，而应追溯于阿拉伯地区这一时期的社会、经济和思想意识的条件。对诸如此类条件，学术界已有翔实探考。

伊斯兰教赖以产生的历史条件

很久以前，阿拉伯即有闪米特人诸部落的足迹，他们便是现今阿拉伯人的祖先。往昔的闪米特人诸部落，部分定居于绿洲和城镇，务农、从事手工业和经商；部分游徙于草原和沙漠，牧放骆驼、马、羊。在经济上和文化上，古代阿拉伯与毗邻地区——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埃塞俄比亚有着密切的联系。

古代阿拉伯为上述这些地区通商必经之地。濒临红海的麦加绿洲便是商道交会的重要枢纽之一。当地古来氏部落的名门望族，从经商中大获其利。古代全体阿拉伯人的宗教中心，已在麦加形成。克尔白
〔216〕

 为其异常重要的圣地。

古代阿拉伯地区亦不乏外籍人的聚落，特别是犹太教和基督教的社团。操不同语言和信奉不同宗教者相互交往，其信仰也互有影响。

公元6世纪，阿拉伯境内的商队贸易开始趋于衰落。这是商道东移至萨珊王朝的伊朗所致。这样一来，保持若干世纪之久的经济平衡不复存在。游牧者失去从商队运输中有所获的可能，遂转入定居，以务农为生。土地的需求增大，部落之间的冲突加剧。

所谓联合势在必行，思想意识领域迅即有所反映：旨在促使部落崇拜趋于并合以及敬拜唯一至高神安拉的运动，应运而生。况且，古犹太人已提供了一神教的先例（在某种程度上说来，基督教徒亦然）。于是，阿拉伯人中遂有敬奉一神之哈尼夫派别
〔217〕

 兴起。

穆罕默德之布道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穆罕默德开始从事其布道活动；这一活动完全符合当时的社会需要。穆罕默德的教说中的主体在于：严格敬拜唯一真神安拉，并唯其意是从。“伊斯兰”（Islam）一词，即“顺服”之意。“真主秉公作证：除他外，绝无应受崇拜的；众天神和一般学者，也这样作证：除他外，绝无应受崇拜的，他是万能的，是至睿的。真主所喜悦的宗教，确是伊斯兰教。”（3：18～19）
〔218〕



布道之初，穆罕默德遭到周围的人，特别是他所属古来氏部落的首领们的轻蔑，乃至敌视。商业贵族担心：古老的阿拉伯部落神的崇拜一旦废弃，麦加作为宗教中心，亦即作为经济中心的地位则不复存在。穆罕默德与其信徒不得不迁离麦加。公元622年9月的这次迁徙（“希吉拉”
〔219〕

 ），伊斯兰教徒视之为伊斯兰教纪元；那一年阿拉伯太阴年之岁首（公元622年7月16日），则为伊斯兰教教历纪元的元年元旦。在农业繁盛的绿洲麦地那（原名“耶斯里卜”），穆罕默德寻得赖以传教之较为良好的土壤：麦地那人与麦加贵族争衡并持之以敌视，自然甘愿与其对抗。

穆罕默德获得当地若干部落的支持。迨至公元630年，穆罕默德已拥有众多支持者，遂再举占有麦加。麦加古来氏部落众首领亦皈依新教，而他们并未有所损，反而坐享其成。阿拉伯人诸部落相继信奉新教，势必趋于联合。麦加作为民族宗教中心的意义，则有增无减。始而敌视穆斯林运动的古来氏贵族，也已感到归附这一运动有利可图，甚至充当了其领导者。

通观苏联种种学术论著，有关早期伊斯兰教的社会基础和社会根源问题，同样不无争论。一些人（如阿斯芬季亚罗夫）认为：这是贝都英游牧者反对城市和商业贵族的运动，其主旨在于获取土地。一些学者（如托玛拉）认为：穆罕默德运动的主要社会基础是麦地那的贫苦农民，归附该运动的游牧者成为嗣后征伐的中坚力量。另一些学者（如叶·亚·别利雅耶夫）则断言：早期伊斯兰教是中、小商人旨在反抗麦加商业贵族横暴恣睢的运动。有一种见解最为可取，即认为早期伊斯兰教是阿拉伯居民不同社会阶层种种运动之辐辏。

弗·恩格斯指出：伊斯兰教“一方面适合于从事贸易和手工业的市民，另一方面也适合于贝都英游牧民族”
〔220〕

 。Н. А. 斯米尔诺夫指出：早期穆斯林运动似为三者之利益和意愿的结合，即：游牧部落，身受经济危机之害，成为伊斯兰教的武装力量；市民，穆罕默德的首批信徒便出自这一阶层；商人，是这一运动的领导力量。
〔221〕



伊斯兰教教说

迄至穆罕默德逝世（公元632年），新教说并未完全定型。其主要教义源于《古兰经》；而这一经典又异常纷繁。嗣后，这些教义为穆斯林神学家所阐发。

伊斯兰教教义十分简约。穆斯林应笃信：只有一神——安拉；穆罕默德是为其使者和先知；安拉在他以前曾遣数先知下凡，——这便是阿丹、努海、易卜拉欣、穆萨、尔撒（相当于《圣经》中的亚当、挪亚、亚伯拉罕、摩西、耶稣），而穆罕默德则为他们所不及；
〔222〕

 确有所谓天使
〔223〕

 和恶灵（“镇尼”），——而后者，这些从古阿拉伯信仰移入伊斯兰教的精灵，并非总是作恶，它们同样归安拉统摄并遵其意行事；
〔224〕

 世界末日来临之时，死者均将复活，并逐一凭其在世之所为而获赏罚：虔诚信奉安拉为独一神并行善者永居天园，不信奉和作恶者则堕入火狱受烤炙之苦；确有所谓神之前定，世人之生死祸福皆由安拉预定。
〔225〕



伊斯兰教教义中的五件基本信条为：（1）信安拉为宇宙万物的创造者、唯一的主宰、独一无二之神；（2）信天使为安拉所造，受安拉的差遣，各司其职；（3）信《古兰经》是通过穆罕默德降示的最后一部经典；（4）信先知为安拉所差遣，穆罕默德为最后一位使者；（5）信后世，亦即相信人要经历今生和后世，“世界末日”来临时要进行“总清算”。又说，“信前定”，即信世间一切均由安拉前定，亦为其基本信仰，与上述五件基本信条通称“六大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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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穆斯林库法体图案

通观《古兰经》，安拉对一些人施之以爱，对一些人施之以恨；安拉预定：一些人纯正虔诚，将在天园享福乐；另一些人为非作歹，将在火狱受苦受难。在《古兰经》中，安拉屡屡冠以“至慈的”、“至宥的”等尊称。安拉最重要的德性，是“全能”和“至尊”。因此，《古兰经》中无比重要的宗教和道德信条，便是无例外、无保留地遵从安拉的意旨。
〔226〕



犹如伊斯兰教教义，其实践和仪礼之规制亦极简约，可归结为：每日礼拜5次，分别在固定的时刻行之；礼拜前以及其他时刻（在某种秽事后），务须行净礼；纳天课（“札卡特”）以济贫；一年一度全月斋戒（行于第9月，即“莱麦丹”月）；
〔227〕

 到圣城麦加朝觐（“哈吉”），每一虔诚的穆斯林须尽力之所及一生至少行一次。
〔228〕



上述种种规制，并非如此严刻和难以承受；一旦遇有碍难，又皆可变通和减缓。水为行净礼所必需，如匮缺则可代之以黄沙和尘土。斋戒为病者和旅途中者所务须恪守，但又可延缓补斋。况且，穆斯林之斋戒不同于基督教徒：每日自日升前到日落须禁绝一切饮食，其他时刻则可随意进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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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坦布尔的大清真寺（建于1608～1614年）

穆斯林与犹太人不乏共同的习俗和禁忌：男孩必须领受割礼（与犹太人又有所异，犹太人行之于降生后，穆斯林则行之于7至10岁之间）；禁食猪肉；严禁制作神像，以免授偶像崇拜者以任何口实。虔诚的伊斯兰教徒亦有禁酒之俗。

穆斯林的宗教义务之一，是为信仰而进行圣战（“吉哈德”）。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试想，穆斯林运动本身便产生于阿拉伯人对联并和获取土地的需求。《古兰经》对此有明示：“你们当为主道而抵抗进攻你们的人，你们不要过分，因为真主必定不喜爱过分者。”“教他们为主道而战吧！谁为主道而战，以致杀身成仁，或杀敌致果，我将赏赐谁重大的报酬。”（《古兰经》，2：190；4：74）无论是穆斯林神学家，抑或世俗学者，嗣后对有关“吉哈德”的训示均有不同的阐释。在《古兰经》中，对种种非穆斯林宗教的信者确有某种区分。对多神信者，即部落崇拜和多神崇拜的信奉者，尤为严厉。而对“受经”者（亦即“有经人”），即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古兰经》中所述则不同。而在伊斯兰教的实践中，诸异教信者之间的任何区分已不复存在：他们一概被视为不信道者（“贾乌尔”）。

伦理与法

伊斯兰教的伦理十分素朴，亦即：真诚正直、以德报德、以怨报怨、仗义疏财、赈济贫者，如此等等。无法遵行的道德准则，不见于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的家庭道德以及有关两性关系的观点，乃是宗法氏族体制观念的反映。《古兰经》承认妇女的人权和公民权，谴责男子过分虐待妇女，承认妇女的财产权——聘仪领受权和遗产继承权。较之阿拉伯人的宗法制习惯法，《古兰经》对妇女地位有所改善。

早期伊斯兰教的社会准则，对宗法氏族制同样不无反映。穆斯林在真主面前人人平等，而财产不均和贫富悬殊则属天经地义，而且为安拉亲定。责令务须缴纳所谓“济贫税”，其目的似为缓和财产不均所引发的矛盾，而私有制又为《古兰经》所维护。
〔229〕

 经商牟利被视为合法，而高利盘剥则遭谴责［“真主准许买卖，而禁止重利。”（《古兰经》，2：275）］。而农民和牧人便身受高利盘剥和奴役之苦。因债蓄奴，则遭禁止。

综观早期伊斯兰教的教义、仪规、伦理，不难发现：其思想意识的基础，适应于较为传统的社会体制（即阿拉伯人那种已陷于解体的氏族—部落生活体制）。伊斯兰教的思想意识尤为素朴，尤为简约，为广大信道群众（特别是亚洲的游牧者和务农者）更易于理解。其仪规亦不繁缛，完全可以遵行。

伊斯兰教之传布

伊斯兰教的上述种种特点，产生于这一宗教赖以萌生的种种条件，使其易于在阿拉伯人中传布。尽管征战频仍，且务须粉碎趋于分立的氏族一部落贵族之反抗（穆罕默德逝世后，阿拉伯诸部落曾出现动乱）
〔230〕

 ，伊斯兰教却迅即在阿拉伯人中最终获胜。新教为勇武善战的贝都英人昭示一条简捷可行、显而易见的途径，可借以发财致富和摆脱危机。这便是掠取新的领土。

穆罕默德的诸继承者“哈里发”——艾卜·伯克尔、欧麦尔、奥斯曼，迅即平定邻近地区，继而对外用兵，征服地中海地区和前亚国家。
〔231〕

 迭次攻略，在伊斯兰旗帜下，即高举“先知的绿色旗帜”，得以频频奏捷。连年征伐，所向披靡。

拜占廷帝国
〔232〕

 和萨珊王朝帝国
〔233〕

 的民众，与其他国家毫无二致，身受本地区封建主的残酷压迫，不愿抵抗阿拉伯人的入侵。阿拉伯人所到之处，农民的负担多有蠲免，对皈依伊斯兰教者尤为优厚。

这样一来，各族广大民众无不欣然皈依新教。伊斯兰教作为阿拉伯人的民族宗教而萌生，却迅即成为超民族的、“世界性的”宗教。早在公元8至9世纪，伊斯兰教即已成为在哈里发国家居主导地位的、几乎绝无仅有的宗教。而哈里发国家版图已十分广阔——起于西班牙，迄至中亚以及印度。
〔234〕

 公元11至18世纪，哈里发政权扩及印度北部。
〔235〕



伊斯兰教之传布于印度尼西亚，时当公元14至16世纪，主要是借助于阿拉伯和印度的商人之力。伊斯兰教影响所及，印度教和佛教几近绝迹（除巴厘岛外）。公元14世纪，伊斯兰教传布于金帐汗国的钦察人中，传布于黑海沿岸地区布加尔人
〔236〕

 以及其他民族中。为时不久，北高加索和西西伯利亚等地区的诸民族中，亦有伊斯兰教信奉者。

分裂与宗派；什叶派等

尽管伊斯兰教在宗教之共同的基础上导致了人与人之某种程度的团结，而穆斯林宗教派别却异常众多。什叶派（“什叶”，阿拉伯语意为“党人”、“宗派”、“分立派”）
〔237〕

 ，其形成为最大的一次分裂（亦为最早期的分裂之一）所致。

有人认为：什叶派运动反映了波斯人（波斯封建主以及务农者）对作为攻略者的阿拉伯人之怨愤和抗争；换言之，是伊朗的反阿拉伯民族运动之宗教外壳。然而，什叶派之具有此种特质并非创立伊始，而只是在嗣后。所谓分裂，始于阿拉伯人内部的斗争，即穆罕默德逝世后的继承权之争。

第4任哈里发阿里，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堂弟和女婿。阿里的追随者（“什叶－阿里”），不承认前数任哈里发的合法性，其理由是他们并非出于先知穆罕默德的氏族，而是由宗教社团“推选”，无异于窃取权位。所谓权势斗争，表现为哈里发政权内部的继承权之争。

阿里派遭到失败，阿里被刺身亡
〔238〕

 ，而其追随者后来在伊朗和伊拉克站稳了脚跟。所谓什叶派的主张，并作为对阿拉伯哈里发政权的反抗之体现，广布于其境。据什叶派之说，阿里与其子哈桑和侯赛因均以身殉道。什叶派每年均度所谓哀悼节（即阿术拉节，文献典籍中写作：“沙赫赛－瓦赫赛”，源于仪式参加者们的波斯语呼号——“沙赫侯赛因，瓦赫侯赛因！”，意即：“王啊，侯赛因；啊，侯赛因！”），以志此事。

[image: alt]


西班牙的科尔多瓦地区大清真寺（建于8～10世纪）

什叶派的主要特点在于：笃信只有阿里及其后裔始可成为先知穆罕默德的合法继承人，即所谓的“伊玛目”
〔239〕

 ，而社团所“推选”之哈里发均属非法（据说，该社团实则处于他们的把持下）。正因为如此，什叶派对前数任哈里发时期依据有关先知的传述而编纂的所谓“逊奈”持之以否弃。

然而，什叶派又非浑然一体，其内部派别纷立。什叶派内居于统治地位的派别承认11位合法的伊玛目（均为阿里的后裔），认为末代伊玛目早在9世纪即已隐遁，世界末日来临时将以救世主（即马赫迪
〔240〕

 ）身份重入人世。这是什叶派中流布最广的派别，在伊朗尤为根深蒂固；始自公元16世纪（萨非王朝
〔241〕

 期间），正式成为其国教。

什叶派的其他支派，其徒众甚少，无非是一些宗派罢了。伊斯玛仪派
〔242〕

 即属之（因其首领伊斯玛仪而得名，始于公元8世纪），现分布于伊朗、阿富汗（巴达赫尚
〔243〕

 等地区）、印度、巴基斯坦以及中亚和非洲一些国家。伊斯玛仪派笃信其伊玛目相继成为“宇宙精神”的化身。诸伊玛目将依次主持世袭的“阿迦汗”王朝
〔244〕

 。众阿迦汗过着奢侈无度的世俗生活，并向各地信徒聚敛财物。

综观伊斯玛仪派之教说，不乏亚洲前穆斯林宗教—哲学体系以及当地民间信仰之众多观念融合于其中。

公元9世纪，伊斯玛仪派中又有卡尔马特派
〔245〕

 分离而出。所谓卡尔马特派，乃是一民主派别；其成员主要是阿拉伯农民和贝都英人，实行财产公有。该派领导者试图使穆斯林教义与新柏拉图派和诺斯替教派的观念相结合。据他们看来，人是小宇宙，源出于神。迨至11世纪，卡尔马特派已告衰亡。

伊斯玛仪派中复有一支派分离而出，即阿萨辛派
〔246〕

 。它将神秘主义与一味反非穆斯林者之狂热结合起来。十字军东侵期间，阿萨辛派是为十字军的死敌（阿萨辛派之称谓来自法语assassin，意即“暗杀者”）。

迨至公元11世纪，“哈里发”哈基姆的追随者所组成的支派，自同一渊源分离而出。时至今日，该派追随者仍以“德鲁兹派”
〔247〕

 之名（在黎巴嫩等地区）为人们所知；此称来自伊斯玛仪派一著名首领之名“德拉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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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遥向麦加朝拜祈祷

正统的伊斯兰教派别及其诸学派

被视为正统的伊斯兰教派别不同于什叶派，它为世界上大多数穆斯林所皈依，称为“逊尼派”（因其信徒承认所谓“逊奈”的合法性而得名）。逊尼派同样并非浑然一体。公元8至9世纪，穆尔太齐赖派
〔248〕

 形成于其中。

该派成员力图以所谓理性对穆斯林教说进行阐释，论证安拉之“公正”以及人有“意志自由”，认为《古兰经》为“被造之作”。穆尔太齐赖派获得一些哈里发的赞助（公元9世纪）；后者希图从这一教派寻求支持，以维系其日趋衰弱的政权。

然而，为时不久，以宗教虔诚著称的神职人员在哈里发国家占了上风（公元9世纪末），穆尔太齐赖派遂遭迫害。于是，《古兰经》永恒、“非被造之作”的教说得以确立。然而，穆尔太齐赖派的观念，在穆斯林教法学嗣后的发展中依然有迹可寻。

公元8至9世纪，在正统的穆斯林教法学领域，哈乃斐、沙斐仪、马立克和罕百里等四大学派
〔249〕

 （因其奠基人而得名）最终形成。其中的罕百里学派以极端的宗教虔热著称，主张严格遵照经典文句对宗教教条进行阐释。它在阿拉伯的贝都英人中业已根深蒂固。马立克学派与其相近似，在北非居于统治地位。

另两个学派则隆盛于穆斯林世界较为开化的地区，其成员立意对教说作较为自由的阐述。上述4教法学派追随者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隔阂和敌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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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捕羚羊图（清真寺大厅镶嵌图，公元8世纪后半期）

苏非派与“塔里卡特”

公元8至10世纪，神秘主义的、半虔修的苏非派
〔250〕

 ，在伊斯兰教中兴起（来自“苏非”一词，意即“粗毛织品”、“原色粗呢”）。其教说产生于什叶派内，却亦渗入逊尼派中。综观苏非派的教义，除玛兹达教观念的影响外，似亦不无佛教乃至新柏拉图主义的濡染。苏非派并不崇尚所谓注重形式的宗教仪礼，而潜心于寻求对神的纯真领悟、神秘主义的与神合一。苏非派某些追随者竟执著于泛神论世界观（神——遍及全宇宙，全宇宙——亦即神之体现或流溢），遂背离《古兰经》所表述的安拉与人同形同性之说。苏非派赋予《古兰经》中的神名以神秘的含义。其神秘主义—泛神论思潮，始而遭到穆斯林中虔诚的正统派之抑制，后则逐渐相互让步。

苏非派教说的身体力行者，组成所谓苦行僧（“德尔维希”
〔251〕

 ）教团；其首领称为“谢赫”
〔252〕

 ，亦称“依禅”
〔253〕

 。诸如此类教团的合法性，无论是逊尼派，抑或什叶派，均予以认同。所谓“德尔维希”（波斯文Dervish），其意为“沿门乞讨”，为矢志于安度出家人的清苦生涯者，即依据苏非派学说完成修炼功课者，以乞讨和仰赖他人施舍为生；其中有些沦为招摇撞骗者。德尔维希的首领——依禅，似乎可祛除疾病和预言未来，被视为信徒今生和后世之幸福的保护者。某些德尔维希教团赞念时行一种称为“齐克尔”
〔254〕

 的仪式，即伴之以如痴如狂的舞蹈以及其他通神举动。

所谓“塔里卡特”
〔255〕

 运动，与苏非派有着历史渊源。“塔里卡特”这一概念，最初意指为求得与神相通而行的虔修之途（“塔里卡特”一词，阿拉伯语为“途径”、“方法”之意）。后来，狂信者所鼓吹的对基督教徒和其他不信道者进行“圣战”之说，亦称“塔里卡特”。虔信者——“穆里德”
〔256〕

 ，是为“塔里卡特”的突击力量；他们唯其宗教首领穆尔希德
〔257〕

 之命是从。正因为如此，所谓沙米尔运动
〔258〕

 ，又称“穆里德运动”。

晚期诸宗派；瓦哈比教派

时至近代，社会—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愈益复杂。伊斯兰教内又有一些新的宗派兴起。公元18世纪，阿拉伯的贝都英人中即出现所谓“瓦哈比教派”
〔259〕

 （穆罕默德·伊本·阿卜德·瓦哈布的追随者）。该教派反映了牧民对城市商人聚敛财富和穷奢极欲之自发抗议。瓦哈比教派继承了以严遵谨守著称的罕百里学派的传统，力求恢复伊斯兰教始初数世纪那种宗法制式的简约，恪守既定仪礼和章规，严禁奢侈享乐，极力抵制来自欧洲的文化影响，反对崇拜所谓“圣者”、“圣物”，只敬奉一神。

迨至20世纪初期，历经残酷斗争，瓦哈比派终于在内志国（阿拉伯半岛中部）占了上风，继而控制了麦加和麦地那所在的希贾兹（汉志）地区。在统一诸地区的沙特阿拉伯王国
〔260〕

 ，瓦哈比教派成为居于主导地位的宗教派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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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兰经》中真主安拉的99尊称。《古兰经》诸章（除第九章外）均以“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为首句。《古兰经》中对安拉的尊称和赞誉极多。据《古兰经》中译本，下列尊称和赞誉屡有所见，诸如：“天地的创造者”、“至仁至慈的真主”、“唯一的主宰”、“至仁的”、“至睿的”、“万能的”、“至宥的”、“至赦的”等。

巴布教派与巴哈教派

公元19世纪中期，波斯城市贫民和农民之群众性的愤懑，同样采取宗教形态。
〔261〕

 其思想领袖为穆罕默德·阿里，自称“巴布”（意即“门”，引申为“人与神之中介”）。这一运动故有“巴布派运动”之称。巴布鼓吹人人平等、友爱，无疑仅限于信道之穆斯林。巴布自称“先知的继承人”，负有向世人宣谕新律法的使命。巴布的教说为神秘主义观念所充斥，近似泛神论。巴布派运动曾广布于民间，后遭当权者残酷镇压，众首领惨遭杀害（1850年）。

然而，其余波未息。巴布往日的追随者米尔扎·侯赛因·阿里，又称“巴哈－安拉”，对巴布的教说作了根本的更易。诚然，他仍鼓吹人人平等、人人对土地之收获均有权享用，如此等等。

然而，他不承认暴力和公开斗争，鼓吹友爱、宽容、逆来顺受。穆斯林的教义和律法，经巴哈－安拉改铸，趋于平和。新说被赋予其鼓吹者之名，称为“巴哈教说”。它已与民众情绪不相契合，更盛行于知识界。于是，所谓巴哈教说作为伊斯兰教之业经修琢、改革和现代化之形态，并在西欧和美洲等地区寻得追随者。

马赫迪运动

在伊斯兰标志下，亦有群众性解放运动在殖民地国家兴起。最著者为1881至1898年间苏丹的马赫迪运动（非洲）。其首领穆罕默德·艾哈迈德自称“马赫迪”，声言应领导非洲穆斯林反抗殖民者的斗争。运动囊括东苏丹，并延及濒临红海的地区，持续20年之久。英、法帝国主义费尽周折，始予以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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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教的经典——《古兰经》

穆斯林法——“沙里亚”

穆斯林信道者的个人生活和家庭生活、整个社会生活、政治、民事、刑事、文化制度，一概置于宗教律法的制约之下。回溯往昔，穆斯林国家曾是政教浑然一体：国家首脑（哈里发、帕夏
〔262〕

 ）被视为先知的继承人，高级僧侣是为其顾问，法庭为神职人员所左右。所谓刑法和民法完全以宗教教法“沙里亚”
〔263〕

 为基石。穆斯林教法学者负责监督“沙里亚”法规的执行，并予以阐释。

这样一来，穆斯林神职人员往昔和现今所履行的世俗职责，则大于其纯宗教职责。清真寺之毛拉
〔264〕

 便是宗教学校的导师。卡孜（“卡迪”
〔265〕

 ）是为法官，通晓“沙里亚”。

穆夫提
〔266〕

 为高一级神职人员，被视为对“沙里亚”中问题进行阐释的主要权威。乌里玛
〔267〕

 为教法学家，执教于高级宗教学校。所谓“乌里玛会议”，旨在对宗教和法律问题加以裁决。某些国家的穆斯林神职人员，则以谢赫－乌勒－伊斯兰
〔268〕

 为首。他们是著名的教法学家，又是国王的咨询者。谢赫－乌勒－伊斯兰对教义或政治、法律等范畴的任何争议所作之阐释，被视为务须恪守的法规。

往昔，穆斯林国家对青年的教育，同样纯属宗教性。低级学校——“迈克泰卜”，设于清真寺。高级学校——“迈德赖塞”，则无异于神学院。入学者在此研读《古兰经》以及其他宗教典籍，并致力于有关教法的问题之探究。教学所用语言以及宗教典籍赖以成书之语文，为阿拉伯语言文字。不仅如此，阿拉伯文字亦见纳于突厥诸语以及伊朗诸语。

伊斯兰国家的穆斯林教会，其财力通常亦十分雄厚。依据“沙里亚”，教会可拥有财产，并永远归其所有（即“卧各夫”，复数为“卧古夫”或“瓦库夫”）。视为“瓦库夫”的土地，来自哈里发的赏赐（对外用兵时期）、捐献以及祭供等，为数十分可观。

伊斯兰教与其他宗教

尽管纯正的伊斯兰教不与其他宗教作任何妥协，而在民众中，穆斯林信仰却往往与古老的前穆斯林信仰浑然交织。至于对地域性圣者的崇拜，几乎见诸各个穆斯林地区，——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尤甚。这些地区之穆斯林的圣者，往往是古老的地域性守护神而冠以伊斯兰教之称谓。在许多地区，特别是中亚，圣者崇拜与麻札崇拜紧密相关。所谓“麻札”
〔269〕

 似为该圣者的陵墓，实则为当地古老的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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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地那清真寺

不仅如此，近来（特别是在中亚诸民族中）发现一颇值得关注的层次，即见纳于伊斯兰教之极为古老的信仰和仪礼。诸如此类信仰和仪礼，同对司丰饶的农事神之崇拜、氏族的祖先崇拜等相联属。
〔270〕

 一些地区的穆斯林中，笃信法术和护身符物之风极盛。

值得注意的是：数世纪以来，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屡有冲突（犹如与玛兹达教以及其他宗教），而伊斯兰教几乎无不操胜券。就地中海地区而论，伊斯兰教现今在大多数国家（北非诸国、埃及、叙利亚、小亚细亚）居于统治地位，而往昔均为基督教占有压倒优势。

[image: alt]


穆斯林朝拜的中心——克尔白（麦加圣寺内一座方形石殿）

在高加索地区，大多数民族在伊斯兰教传布于此间之前亦曾信奉基督教，其中颇多后改信伊斯兰教（切尔克斯人、卡巴尔达人、阿扎尔人
〔271〕

 、部分奥塞梯人和阿布哈兹人）。

在巴尔干半岛，保加利亚人、马其顿人、波斯尼亚人、阿尔巴尼亚人，往昔曾一概信奉基督教，其中某些集群后亦皈依伊斯兰教。

通观古今，反其道而行之的现象，即某一穆斯林民族大批改信基督教，却是闻所未闻。诚然，由于基督教的所谓“收复失地运动”
〔272〕

 （公元12～15世纪），穆斯林被逐出伊比利亚半岛（西班牙、葡萄牙）。然而，伊斯兰教信奉者之被逐，乃是诉诸强力所致，并非此一宗教对另一宗教的思想胜利。

伊斯兰教与基督教较量，为何往往占居上风呢？看来，其原因在于：前者较之后者更为简约，更易于为民众所企及、所理解。在东方国家尤甚。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宗法封建生活体制在此间居于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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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教书法：“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古兰经》第一章及其他诸章（除第九章外）之首句

注　释


〔1〕
 佛陀（梵文Buddha），简称“佛”，旧译“浮屠”、“浮图”等，意即“觉者”。据佛教之说，凡是“自觉”、“觉他”、“觉行圆满”者，皆称之曰“佛”。佛教徒即以此为其教主释迦牟尼的尊称（大乘并泛指一切所谓“功行圆满者”，即一切佛陀）。——译者注


〔2〕
 释迦牟尼（梵文Sakyamuni），“释迦”为族姓，意即“能”；“牟尼”为muni的音译，意即“仁”、“儒”、“忍”、“寂”；两者相合，意为“能仁”、“能儒”、“能忍”、“能寂”。——译者注


〔3〕
 如来（梵文Tathagata），音译“多陀阿迦陀”，释迦牟尼的10称号之一。“如”亦名“如实”，即“真如”，系指佛所说的“绝对真理”，循此“真如”而臻于佛的觉悟。据《成实论》载，“如来者，乘如实道来成正觉，故曰如来”。——译者注


〔4〕
 据佛教之说，悉达多为太子时离王都出游，见一龙钟老人，顿生烦恼。另一次，见一病者“喘息呻吟，骨消肉竭，颜貌痿黄，举身战抖，不能自持，两人扶掖，在于路侧”；悉达多闻人谈“病”，“顿生恐怖”，回王宫后，忧愁不安。第三次，悉达多见一死者，“室家大小，号哭送之”；闻人谈“死”，心甚不安。第四次，悉达多出王都，止息树下，端坐思惟世间老、病、死之苦，遇一比丘，告以修行解脱之道，遂决计出家。——译者注


〔5〕
 菩提（梵文Bodhi），意译“觉”，来自佛教有关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觉悟成道”之说，意即“觉悟”和“成道”。——译者注


〔6〕
 相传，释迦牟尼29岁（一说19岁）时，有感于人世生、老、病、死诸般苦恼，遂舍弃皇族生活，来至摩揭陀国的王舍城附近，从“数论”先驱阿罗逻迦罗摩和乌陀迦罗摩子学禅定，后到尼连禅河附近林中独修苦行6年。相传，“日食一麻一米，乃至七日食一麻一米，身形消瘦，有若枯木”，终未得解脱之道；于是，遂弃苦行，到伽耶（菩提伽耶）毕波罗树下静坐思维“四谛”、“八正道”、“十二因缘”等之义理，终于达到觉悟。——译者注


〔7〕
 贝拿勒斯（梵文Benares），位于印度北方邦东南部、恒河中游，是印度教徒、佛教徒、耆那教徒朝拜的圣地，1957年易名“瓦拉纳西”。相传，城西北约10公里处的鹿野苑（梵文Mrgadava），为释迦牟尼初转法轮（说法）之处。据说，释迦牟尼静坐菩提树下得大觉悟后，曾在此间向阿若[image: alt]
 陈如等5位侍从者说法，他们成为第一批信徒。——译者注


〔8〕
 嗣后，释迦牟尼一直在印度北部、中部恒河流域传教，并组成僧团，奠定原始佛教基本教义的基础；在王舍城先后为摩揭陀国王频婆娑罗及其子阿阇世所皈依，在舍卫城为拘萨罗国王波斯匿所皈依。其弟子颇多，相传有500人，其中最著者有10人。释迦牟尼80岁卒于拘尸那迦城，其事迹渐被赋予神幻色彩，其人亦被神化为法力无边的佛祖。——译者注


〔9〕
 参阅В. 瓦西里耶夫《佛教及其教义、学说与典籍》第1卷，圣彼得堡1857年版第22～36等页；Г. 奥尔登伯格《佛陀·其生平、学说与僧伽》，莫斯科1905年版第93页。


〔10〕
 参阅Г. М. 邦加尔德－列温《孔雀王朝时期的印度》，莫斯科1973年版第70页等。


〔11〕
 关于释迦牟尼的生卒年代，南传佛教（小乘）和北传佛教（大乘）两者的说法迥然不同。据北传佛教之说，释迦牟尼生于公元前565年，卒于前485年（见汉译《善见律毗婆沙·出律记》），约与孔子同时；据南传佛教之说，或为公元前623至前544年，或为公元前622至前543年。——译者注


〔12〕
 悉苏那伽王朝（Sisunaga），古印度摩揭陀国王朝（公元前6～前4世纪）。约公元前430年，摩揭陀国爆发城市平民的起义，国王遭逐，大臣悉苏那伽乘机登上王位，是为悉苏那伽王朝之肇始。悉苏那伽在位期间，摩揭陀国征服众邻邦，国势日盛。孔雀、巽伽、笈多等王朝，均以摩揭陀为中心。——译者注


〔13〕
 所谓低贱种姓，系指首陀罗，古印度4种姓（瓦尔纳）中最低者，多为被雅利安人征服的原居民，无任何权利，仅从事“卑贱”劳动。——译者注


〔14〕
 遮缚迦派（梵文Cavaka），即顺世派，古代印度的唯物主义学派。相传，该派大师为鞞栗诃波帝和发扬其学说的遮缚迦，无文献典籍流传于世。根据古代哲学典籍中的引证可知：该派认为：4种物质元素（土、水、火、气）永恒不灭，为世界万有之始原；宇宙及万有均为自然形成，而非彼岸之力干预所致。他们否认有脱离身体的灵魂（“我”）以及所谓冥世、轮回、报应、解脱等，并反对祭祀和宗教迷信。——译者注


〔15〕
 “四谛”（梵文Catursatya），佛教的基本教义之一。据佛经之说，“谛”意即“真理”。佛教认为：世俗世界的一切，本性皆为“苦”，称为“苦谛”；招感这些苦果的烦恼业因，称为“集谛”（“集”意即“因”）；欲摆脱苦果，只有除烦恼业因而达到“寂灭为乐”的“涅槃”境界，称为“灭谛”；而旨在达到“涅槃”境界的一切说教和修习方法，称为“道谛”。——译者注


〔16〕
 “怨憎会苦”，系指不得不与不喜欢的人或事“聚集”的痛苦。“爱别离苦”，系指与相爱的人或事离别的痛苦。“求不得苦”，系指有所欲而得不到满足的痛苦。“五盛阴苦”（或作“五阴盛苦”，“五阴”即“五蕴”），意即人生便是痛苦的聚合；据说，众生是由色、受、想、行、识5种因素组成，生灭变化无常，盛满各种身心痛苦。——译者注


〔17〕
 “八正道”（梵文Aryastangikamarga），佛教的基本教义之一。据《中阿含经》等所载，为释迦牟尼在鹿野苑初转法轮时向五弟子所述：（1）“正见”——对“四谛”的正确见解；（2）“正思惟”——对“四谛”等佛教教义的正确思惟；（3）“正语”——不说一切非佛理之语；（4）“正业”——从事清净之身业；（5）“正命”——符合佛教戒律之正当合法的生活；（6）“正精进”——勤修涅槃之道法；（7）“正念”——谨记“四谛”等佛教之理；（8）“正定”——心专注于一境，领悟“四谛”之理。——译者注


〔18〕
 据佛经之说，信仰佛教的人，经过长期“修道”，便能“寂灭”一切烦恼和“圆满”一切“清净功德”。这种超凡脱俗的境界，称为“涅槃”。所谓“涅槃”有二：一为“有馀涅槃”，即作为生死原因之烦恼已经断绝，但作为前世惑、业造成的果报身犹存于世间；一为“无馀涅槃”，即“生死”之因果永尽，不再受生于世间三界。据说，小乘以“灰身灭智、捐形绝虑”为涅槃，将“我执”视为万恶之本，注重从“烦恼障”（我执）中得到自我解脱，所达到的为“无馀涅槃”；而大乘以“实相”为涅槃（据大乘佛教之说，唯有摆脱世俗认识，才能显示诸法常住不变的真实相状），将涅槃视为成佛的标志（一旦证得涅槃，便是万能的神佛），注重从“所知障”（法执）中得到解脱。——译者注


〔19〕
 轮回（梵文Samsara），原意为“流转”，古印度婆罗门教的主要教义之一，佛教予以沿袭和阐发；据佛教之说，一切有生命者如不求得解脱，则永在“三界”、“六道”（天、人、阿修罗、地狱、饿鬼、畜生）中循环不已，犹如车轮的旋转，故称“轮回”。又说，属下等种姓者今生积“善德”，下世即可转生为属上等种姓者，甚至生于天界；而属上等种姓者今生如有“恶行”，下世亦可转生为属下等种姓者，乃至下地狱。据说，人间之不平等即来源于此。——译者注


〔20〕
 参阅Г. 奥尔登伯格《佛陀·其生平、学说与僧伽》，莫斯科1905年版第129～130页。


〔21〕
 佛教沙弥和沙弥尼须恪守十戒。据《俱舍论》卷十四、《沙弥十戒法并威仪》等载，所谓“十戒”为：（1）不杀生；（2）不偷盗；（3）不淫；（4）不妄语；（5）不饮酒；（6）不涂饰香鬘；（7）不听视歌舞；（8）不坐高广大床；（9）不非时食；（10）不蓄金银财宝。——译者注


〔22〕
 “法”（梵文Dharma），音译“达磨”，系指佛法，或泛指一切事物和现象，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存在的和不存在的以及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或特指某一事物和现象，如“色法”、“心法”。——译者注


〔23〕
 所谓“七十五法”，惯称“五位七十五法”，小乘佛教有部将世俗世界及其所设想的彼岸世界概括为5类75种，即：（1）色法11种；（2）心法1种；（3）心所有法46种；（4）心不相应行法14种；（5）无为法3种。除“无为法”外，其余均属“有为法”。所谓“八十四法”，惯称“五位八十四法”，为中国一佛教学派——成实学派在有部“五位七十五法”的基础上提出，即：（1）色法14种；（2）心法50种；（3）（4）非色非心法17种；（5）无为法3种。所谓“百法”，惯称“五位百法”，为瑜伽行派和法相宗对世俗世界及其所设想的彼岸世界一切现象所作的概括，即：（1）心法8种；（2）心所有法51种；（3）色法11种；（4）心不相应行法24种；（5）无为法6种。其中，除“无为法”外，其余4类均为“有为法”。“无为法”凭借前4类法之“断染成净”而显示。“无为法”包括“涅槃”在内，被视为佛教全部修习的最终目标。——译者注


〔24〕
 “色法”（梵文Rupadharma），意即“有质碍或变碍之法”。佛教将有形质、可使人感触者称为“色”。在“五位七十五法”中，以“色法”为先导（谓其导致贪欲爱乐等“染法”）；在“五位百法”中，“色法”排在“心法”和“心所有法”之后（谓其是为前二法之“变现”）。——译者注


〔25〕
 “心法”，又名“心所有法”、“心所”（梵文Cittasamprayuktasamskara），系指相应于“心王”而起的心理活动和精神现象，为“心”所有，故名“心所”。所谓“心王”，即精神作用的主体。——译者注


〔26〕
 参阅О. 罗森堡《佛教哲学诸问题》，彼得堡1918年版第83、85、233等页。


〔27〕
 “十二因缘”（梵文Dvadasangapratityasamutpada），为佛教“三世轮回”的基本理论。据《俱舍论》卷九，十二支的关系如下：（1）“无明”，即愚痴无智；所谓“无明”缘“行”——因不懂佛教“缘生法”之理，故有种种世俗思想行为。（2）“行”，为由无名而产生的善与不善等行为；所谓“行”缘“识”——前支的思想行为，使“识”凭附中有，向与其思想行为相应的处所投生。（3）“识”，即托胎之时的心识；所谓“识”缘“名色”，即“于此趣中，有名色生”——“趣”为“六趣”之一，亦即：在母胎中，心身（名色）得到发育。（4）“名色”，为胎中的精神和物质状态；所谓“名色”缘“六处”，亦即胎儿发育至认识器官有所区分，相当于胎儿之将生阶段。（5）“六处”，即眼、耳、鼻、舌、身、意生长完备；所谓“六处”缘“触”——与“境”合而生识，触觉便从而产生，相当于幼儿阶段。（6）“触”，为出胎后开始接触事物；所谓“触”缘“受”——因有触觉便生苦、乐、不苦、不乐等之受（感受），相当于童年阶段。（7）“受”，即感受苦乐等；所谓“受”缘“爱”——由“三受”生“三爱”，即由感受引出贪爱，亦即世俗世界之爱，相当于青年阶段。（8）“爱”，为贪爱等欲望；所谓“爱”缘“取”——因有贪爱，便一味追求、贪图享乐，相当于成年阶段。（9）“取”，即追求贪取；所谓“取”缘“有”——贪爱执取（统称“有”），必然招致后世相应的“果报”。（10）“有”，由贪等欲望引起善与不善等思想行为；所谓“有”缘“生”——由“有”产生后世之果报，必然导致“来世”之再生。（11）“生”，即来世之生；所谓“生”缘“老死”——“以生为缘，便有老死”。（12）老死。其中（1）（2）为过去因，感现在果；（3）至（7）为现在果；（8）至（10）为现在因，感未来果；（11）（12）为未来果。据认为，任一有生命之个体，未获解脱前均须在“三世”、“六道”中生死流转，永无了期。佛教修习之最终目标，在于摆脱所谓十二因缘之束缚，越出“三世”轮回，此即“涅槃”。上述“十二支”（“十二因缘”）为一总的循环链条，依次相继形成因果关系，与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相应，又可概括为“两重因果”。——译者注


〔28〕
 弗·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辩证的思维——正因为它是以概念本性的研究为前提——只对于人才是可能的，并且只对于较高发展阶段上的人（佛教徒和希腊人）才是可能的，而其充分的发展还晚得多，在现代哲学中才达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45页）——译者注


〔29〕
 僧伽（梵文Sangha），四个以上出家人的结合体，称为“僧伽”，即“僧团”。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通常称为“出家四众”（“四僧伽”）；就广义而言，亦包括在家男女居士，称为“七众”，即比丘、比丘尼、式叉摩那（学戒女，即年满二十岁、在受具足戒前两年受“六法”之沙弥尼）、沙弥、沙弥尼、优婆塞、优婆夷（“七僧伽”）。比丘僧伽与比丘尼僧伽，称“两僧伽”，即通常所说的“僧伽”。——译者注


〔30〕
 具足戒（梵文Upasampanna），系指佛教比丘和比丘尼戒律，戒条之数，其说不一；因与沙弥、沙弥尼所受十戒相比，戒品具足，故称。出家人依戒法规定受持此戒，即取得正式僧、尼资格。——译者注


〔31〕
 普拉克里特诸语（Пракрит；Prakrit languages），系指中古印度·雅利安诸语，始而为一些地区的方言，后渐成为文学语言。一些学者认为：系印度教和耆那教所使用的语言；又有一些学者认为：应包括佛教徒所使用的语言，诸如巴利语、佛教混合梵语以及碑铭普拉克里特语。现代印度诸语言，系由原初普拉克里特诸语演化而来。——译者注


〔32〕
 窣堵波（梵文Stupa），佛教建筑物，亦即佛塔、宝塔，供安放舍利、经文和各种法物之用，最初的形式为圆冢；阿育王在位期间，始造复（覆）钵式窣堵波。其他地区的窣堵波，其样式不尽相同，诸如：斯里兰卡——为钟形塔，爪哇（印度尼西亚）的婆罗浮屠——为台式庙宇，中国、朝鲜、日本——为多层佛塔。据佛教规定，凡僧人以上者，可为之建塔，并按其地位确定级层。——译者注


〔33〕
 贵霜王国为公元1世纪上半期兴起于中亚细亚的古国，创立者为大月氏的贵霜（Kushan）之首领丘就却。经阎膏珍（约1世纪下半期）和迦腻色迦（约2世纪初叶）之经略，该王国已成为北起花剌子模、南达温迪亚山脉、地跨中亚和印度半岛西北部的大国。迦腻色迦在位期间，崇尚佛教。——译者注


〔34〕
 结集（梵文Sangiti），意即“合诵”、“编纂”。释迦牟尼逝世后，众弟子举行集会，对以往口述之佛经进行会诵、甄别、审定，并汇集成典，便称为“结集”。据佛教史料记载，先后共举行四次。第1次在释迦牟尼逝世后不久，由迦叶召集、主持，在王舍城附近七叶窟举行，诵出经、律二藏。第2次在释迦牟尼逝世一百年后，由长老耶舍在毗舍离城召集，主要审定律藏，宣布“十事”非法，佛教从此分裂为上座部、大众部两派。第3次于阿育王时期在华氏城举行，由目犍连子帝须主持，主要内容为批驳外道“邪说”，使古佛经最终定型。至于第4次结集，则有两说：（1）据北传佛教记载，迦腻色迦在位时，以胁尊者比丘为首的五百僧人在迦湿弥罗（今克什米尔）举行结集，论释“三藏”；（2）据南传佛教记载，公元前1世纪，五百比丘在锡兰（今斯里兰卡）阿卢寺举行结集，首次将巴利文“三藏”记录整理成册。——译者注


〔35〕
 据北传佛教记载，释迦牟尼逝世一百年之际，大天比丘对教义提出五条新见（即“五事”），遭到教团内诸长老比丘的反对，佛教遂分裂为大众部和上座部，史称“根本分裂”。上座部在释迦牟尼逝世后三百年初分裂为说一切有部和雪山部，并进而分出犊子部等部派，本末部派达十一部（据南传佛教记载，最初的分裂是因有关戒律“十事”之争而起，上座部本末共十二部）。大众部又分出一说部、说出世部、多闻部、说假部、制多山部等，主要分布于古印度中部至南部地区。一般认为，该部具有大乘佛教因素，其主张与上座部，特别是与属上座部系统的说一切有部，颇多对立之处。——译者注


〔36〕
 小乘（梵文Hinayana），音译“希那衍那”，原为大乘佛教对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的贬称，学术界予以沿用。小乘现主要流传于斯里兰卡、泰国、缅甸、老挝、柬埔寨等国，属南传佛教，自称“上座部佛教”。——译者注


〔37〕
 大乘（梵文Mahayana），音译“摩诃衍那”，“摩诃”意即“大”，“衍那”为“乘载”（如船、车）或“道路”之意。公元1世纪，由佛教大众部的一些支派演变而成，自称：可运载无量众生，从生死大河之此岸到达菩提涅槃之彼岸，成就佛果。传布于印度本土之外（诸如中国、日本、朝鲜）的大乘佛教，属北传佛教。——译者注


〔38〕
 金刚手（Ваджрапани；梵文Vajrapani），泛指持金刚杵之菩萨以及金刚力士、金刚手院诸尊（金刚手）。又据佛典之说，金刚手为表大日如来身、语、意三密之金刚萨埵；又说，此菩萨即普贤；另说，金刚手与普贤并列于八大菩萨中，金刚手菩萨右手执金刚杵。——译者注


〔39〕
 本初佛（Адибудда；梵文Adi-Buddha），大乘佛教一些宗派所信的最初佛或自生佛。相传，本初佛生智如来。又说，本初佛为大乘佛教所信至高无上的世界本体，有时与涅槃相提并论。又据佛教之说，本初佛（阿底佛，阿提佛陀），为具足三德之大觉者、至高无上者、大自在者，无始无终，无限无际，一切万有皆为其所造，又具有五体、五智、五见，为一切佛之能造者。——译者注


〔40〕
 “菩萨”为“菩提萨埵”（梵文Bodhisattva）之略称；“菩提”意即“佛道”、“觉悟”；“萨埵”意即“众生”；“菩提萨埵”，意谓：修持大乘六度，求无上“菩提”（觉悟），普度众生；后来，也泛指佛教中宣扬并信奉大乘佛教者。——译者注


〔41〕
 涅槃（梵文Nirvana），佛教全部修习所要达到的最高境界，一般指熄灭“生死”轮回而证得的一种精神境界。小乘以“灰身灭智、捐形绝虑”为“涅槃”，意即“彻底死亡”。大乘对此说持之以否弃，反对脱离世间而追求超世间的涅槃。然而，大乘毕竟将涅槃视为成佛之标志，一旦证得，便是万能的神佛。“涅槃”通常亦作为“死亡”的代称。——译者注


〔42〕
 据《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2008年鉴》，尼泊尔人口共28196000，其境内的佛教信奉者约2050000，印度教徒约19180000，保持传统信仰者约2350000。——译者注


〔43〕
 苯教为西藏古代盛行的一种原始宗教，崇奉天地、山林、水泽的神灵和自然物，注重祭祀、跳神、占卜、禳解等；吐蕃王朝前期，苯教居于统治地位。公元8世纪后，由于吐蕃王室兴佛抑苯，其势渐衰。后来，藏族一般将受佛教影响较深、变化较大者称为“白苯波”；将处于偏僻地区、保持固有特点较多者称为“黑苯波”。——译者注


〔44〕
 莲花生属印度“因陀罗部底”系的密教传承，应吐蕃赞普赤松德赞（公元742～797年）之邀请入藏传播密法，并诉诸密宗法术与苯教抗争，对吐蕃佛教最终战胜苯教有一定作用。所谓“密宗”亦称“密教”。现一般认为：它是7世纪后印度大乘佛教部分派别与婆罗门教相融合的产物，隆盛于今德干高原等地区，以高度程式化的咒术、仪礼、民间信仰为其特征。中国西藏地区的“密宗”即藏传佛教。——译者注


〔45〕
 公元838年，朗达玛为反佛贵族大臣杰刀热等拥立为吐蕃赞普，遂下令禁止佛教、封闭寺院、强制僧人还俗、焚毁佛教经典。公元842年，朗达玛为佛教僧人拉垅贝多所杀。——译者注


〔46〕
 《金刚顶经》问世后，密宗又称“金刚乘”，主张“四身说”（法身、报身、应身、俱生身），声称自我“与生俱有”（本性），更加重视导师的作用和秘密仪式。公元11世纪，西亚之伊斯兰大军侵入，密宗中又出现时轮教。该教宣称：现实存在犹如时间之轮，倏忽即逝，只有信奉本初佛才能获得解脱。——译者注


〔47〕
 所谓“法身”，亦称“法身佛”，系指以佛法成身或身具一切佛法，实则为将佛法之本质或法性人格化的结果。所谓“报身”，亦称“报身佛”，系指以法身为因、经过修习而获得佛果之身。所谓“应身”，亦称“应身佛”，系指佛为度脱世间众生、随三界六道之不同状况和需要而现之身。——译者注


〔48〕
 阿阇梨（梵文Acarya），意即“教授弟子、纠正弟子行为并为其楷模（轨范）者”，故亦称为“导师”。密教则指通晓“曼荼罗”及诸尊“印明”（“印契”与“真言”之合称）并传法授灌顶者。——译者注


〔49〕
 据密宗教说，佛与众生体性相同，众生如依法修“三密加持”，亦即：手结印契（特定的手势）——“身密”、口诵真言秘咒——“口密”、心观想大日如来——“意密”，便可使身、口、意“三业”清净，与大日如来之“三密”相应，从而“即身成佛”。密宗仪轨繁复，诸如设坛、供养、诵咒、灌顶（入教或传法仪式）等，均有严格规定，并须经阿阇梨（导师）秘密传授。——译者注


〔50〕
 “安多”系我国一地区旧称，大致包括今青海巴颜喀喇山以东、甘肃南部和四川西北部一带藏族居住区。——译者注


〔51〕
 格鲁派为藏传佛教派别之一，因该派僧人戴黄色僧帽，故俗称“黄教”。“格鲁”，藏语意为“善规”。15世纪初，藏传佛教各派戒律废弛，僧人追求世俗财势，因而信誉低落，宗喀巴遂倡导宗教改革，主张僧侣严守戒律、独身不娶、脱离农事，严格规定寺院制度等；因其戒规严峻，故有此称。——译者注


〔52〕
 萨迦派为藏传佛教派别之一；公元1073年，贡却杰波在后藏萨迦建寺弘法，后以其为主寺，形成一宗派，遂称“萨迦派”；又因此派寺庙围垣涂有象征文殊、观音和金刚手菩萨的红、白、黑三色花条，故俗称“花教”。该派不禁娶妻，惟规定生子后不再接近女人。元朝时，其势力最盛；第五祖八思巴掌西藏政教大权，为西藏地方僧侣掌权之始。元末，其地位为噶举派所取代。噶举派为玛尔巴于公元11世纪所创，不重文字，潜心于苦修，并融合噶当派教义而形成其教说。其教派上层人士曾受元、明两朝册封，执掌西藏地方政权。——译者注


〔53〕
 “班禅额尔德尼”为藏传佛教格鲁派两大活佛转世系统之一的称号。“班”为梵文Pandita“班智达”（学者，即“通晓五明的学者”）之略称，“禅”（“禅波”），藏语，意为“大”，“班禅”即大学者之意；“额尔德尼”，满语，意为“宝”（旧译“宝师”或“大宝”，源于梵文ratna）。明末（1642年），蒙古和硕特部固始汗入藏；清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赠罗桑确吉坚赞（罗桑却吉坚赞）以“班禅博克多”称号（“博克多”，蒙语意为“智”、“英武”）。清顺治帝亦封其为“金刚上师”。清圣祖康熙五十二年（公元1713年），封班禅五世罗桑益西（罗桑意希）为“班禅额尔德尼”，并赐金册金印。此后，历世班禅额尔德尼转世，必经中央政府册封，成为定制。——译者注


〔54〕
 “达赖喇嘛”为藏传佛教格鲁派两大活佛转世系统之一的称号；“达赖”，蒙语，意为“大海”，“达赖喇嘛”意为“德智广深如海无所不纳之上师”（“遍知一切德智如海之金刚上师”）。明朝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土默特蒙古俺答汗尊格鲁派领袖人物锁南嘉错为“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瓦齐尔达喇”，梵文音译，意为“金刚持”）。清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顺治帝正式册封达赖喇嘛五世阿旺罗桑嘉错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赐金册金印。此后，历世达赖喇嘛转世，亦必经中央政府册封，成为定制。——译者注


〔55〕
 所谓“转世”，系指藏传佛教寺院为解决其首领职位的继承问题而设立的制度，系依据佛教之灵魂转世、生死轮回之说。格鲁派兴起后，严禁僧人娶妻，亦采用这一制度解决宗教领袖职位的继承问题，转世者通称“活佛”。凡活佛死后，寺院上层则通过占卜、降神等仪式，寻觅恰在活佛圆寂时出生的婴童，并从中选定一“灵童”作为他的“转世”。——译者注


〔56〕
 “呼毕勒罕”，蒙语音译，原为蒙古族地区转世活佛等级的称谓，清官方文献中以此作为活佛转世制度之称谓。——译者注


〔57〕
 俺答汗为明代蒙古右翼土默特万户的首领，曾从西藏引入喇嘛教；喇嘛教在蒙古地区得以广为传布，与他的扶持有密切关系。——译者注


〔58〕
 “喀尔喀蒙古”为居住于喀尔喀河两岸之蒙古各部的统称；迨至明代，为达延汗六万户之一，共12部：内喀尔喀5部、外喀尔喀7部。内5部清初分布于兴安岭东南，外7部留故土，称“喀尔喀”，授七子领之，分左、右翼；自阿巴岱始称汗。——译者注


〔59〕
 “呼图克图”为藏语“朱必古”的蒙语迻译，意即“化身”。清朝王室以此封号授予藏、蒙地区佛教上层大活佛。其下一辈转世，须经中央政府代表（钦差）主持金瓶掣签仪式确定，并申报朝廷封授。在西藏地区，其地位仅次于达赖、班禅。其他地区寺庙有此封号的活佛，同样颇受尊崇。——译者注


〔60〕
 “哲布尊丹巴”为喀尔喀蒙古地区藏传佛教格鲁派最大的转世活佛之称号。明万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达赖喇嘛四世遣觉囊派僧人多罗那他去漠北传教，蒙古汗王尊称其为“哲布尊丹巴”（藏语音译，意为“尊胜”）——全称“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蒙语又称“温都尔格根”（“高位光明者”）、“帕克托格根”（“圣光明者”）。明崇祯七年（公元1634年），多罗那他在库伦（今蒙古之乌兰巴托）圆寂，喀尔喀土谢图汗适得一子，名“札那巴札尔”，被认定为多罗那他的转世，后受封为呼图克图大喇嘛，管理外蒙古佛教事务，是为哲布尊丹巴一世。——译者注


〔61〕
 清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哲布尊丹巴八世曾一度宣布独立，成立“外蒙古自治政府”，自称“大蒙古皇帝”。1924年，哲布尊丹巴八世亡故，转世系统亦告废止。——译者注


〔62〕
 参阅А. Н. 科切托夫《喇嘛教》，莫斯科1973年版第41～42页。


〔63〕
 西部蒙古各部，清代称为“卫拉特”，元代称“斡亦剌”，明代称“瓦剌”，初分布于叶尼塞河上游地区，后归附成吉思汗；元末迁至匝盆河流域和准噶尔盆地一带；清朝时期，分为杜尔伯特、准噶尔、土尔扈特、和硕特等四部。土尔扈特西迁，辉特后成为四部之一。辉特部游牧于塔尔巴哈台（今塔城附近），编为二旗；另有青海辉特部，编为一旗。——译者注


〔64〕
 《甘珠尔》（《Ганджур》；《Ganjur》），藏文《大藏经》两大组成部分之一。“甘珠尔”意为“佛语部”，由蔡巴·衮噶多吉编订，成书于14世纪后半期（包括西藏佛教徒8～12世纪翻译的众多佛教经典）；据德格版统计，共收书1108种，包括显密经律。——译者注


〔65〕
 《丹珠尔》（《Данджур》；《Danjur》），藏文《大藏经》两大组成部分之一。“丹珠尔”意为“论部”，由布顿·仁钦朱编订，成书于14世纪后半期；据德格版统计，共收书3461种，包括经律的阐释和注疏、密教仪轨和五明杂著等。——译者注


〔66〕
 “恰木钦”（“恰姆钦”），即“法舞”或“大跳”，举行于正月十四日。舞者头戴面具，扮作神鬼模样，先将人形“郎卡”焚烧、油炸，最后由大法台率舞者和僧众将“朵尔玛”（以糌粑制成的祭品或法物）送至郊外焚化，旨在祈祝一年吉祥如意。所谓“转弥勒”，举行于正月十六日。届时，僧人抬着弥勒佛像，绕弥勒佛殿一周。弥勒佛被尊为未来佛，大批信徒争相绕寺转“廓拉”，以祈求未来幸福吉祥。藏族的宗教性节日（节期）异常众多。跳神节，亦即“驱鬼节”，藏传佛教宗教节日。每年藏历十二月二十九日，拉萨布达拉宫和木鹿寺分别举行“跳神驱鬼”仪式。届时，喇嘛扮成神佛鬼怪模样，绕行大昭寺，呐喊驱祟，以除旧岁、迎新春。其他地区亦有类似活动。“萨噶达瓦”，为藏传佛教纪念释迦牟尼降生的节日。据藏传佛教之说，释迦牟尼于藏历四月降生。在此期间，僧众举行宗教活动，信徒礼佛诵经。——译者注


〔67〕
 “恰木钦”（“恰姆钦”），即“法舞”或“大跳”，举行于正月十四日。舞者头戴面具，扮作神鬼模样，先将人形“郎卡”焚烧、油炸，最后由大法台率舞者和僧众将“朵尔玛”（以糌粑制成的祭品或法物）送至郊外焚化，旨在祈祝一年吉祥如意。所谓“转弥勒”，举行于正月十六日。届时，僧人抬着弥勒佛像，绕弥勒佛殿一周。弥勒佛被尊为未来佛，大批信徒争相绕寺转“廓拉”，以祈求未来幸福吉祥。藏族的宗教性节日（节期）异常众多。跳神节，亦即“驱鬼节”，藏传佛教宗教节日。每年藏历十二月二十九日，拉萨布达拉宫和木鹿寺分别举行“跳神驱鬼”仪式。届时，喇嘛扮成神佛鬼怪模样，绕行大昭寺，呐喊驱祟，以除旧岁、迎新春。其他地区亦有类似活动。“萨噶达瓦”，为藏传佛教纪念释迦牟尼降生的节日。据藏传佛教之说，释迦牟尼于藏历四月降生。在此期间，僧众举行宗教活动，信徒礼佛诵经。——译者注


〔68〕
 “唵、嘛、呢、叭、咪、吽”六字，据说是佛教秘密莲花部的“根本真言”。“唵”，表示“佛部心”，谓念此字时“身、口、意与佛成一体”；“嘛呢”，梵文意为“如意宝”，表示“宝部心”；“叭咪”，梵文意为“莲花”，表示“莲花部心”，以此比喻法性如莲花一样纯洁无瑕；“吽”表示“金刚部心”，意谓必须依赖佛的力量，始可得“正觉”。据藏传佛教之说，反复持诵、思惟此“六字真言”，即可“功德完满”，得到解脱。藏传佛教将此六字视为经典之根本、修习之精要，并笃信念诵一遍即可积功德无量。——译者注


〔69〕
 喇嘛教祈祷用的器物颇多。嘛呢轮，形如筒，中有轴，上刻“六字真言”，内装纸印经文，持于手中，转动不已。转经筒，形如桶，中贯以轴，内装纸印经文，上下两端固以轴承，周围刻“六字真言”；大小不一，有风动、水动、手推、脚踏等数种，转动一周表示念诵“六字真言”一遍。祈祷壁，一木板，上刻“六字真言”，悬于壁上。祈祷幢，上有“六字真言”，以竿立于屋顶。祈祷石，上刻“六字真言”，置于山峦或路途。——译者注


〔70〕
 藏传佛教寺院有着严格的制度，可谓职司分明、等级森严。“班第”，藏语，意为“役者”，亦即初穿袈裟的出家者；“格粗”，藏语，意为“学僧”，亦即“沙弥”（即男子出家后受36条戒者）。“格隆”，藏语，为“完成一定学经阶段者”，亦即“比丘”（即男子出家受253条具足戒者）；“贝恰瓦”，寺院中初级学经僧人。“扎巴”，为一般出家的僧人。“喇嘛”，意为“上师”，为对有学识的高僧的称谓。所谓“格西”（意译“善知识”，亦即“博士”、“教授”），循序修学五大论典后始可获得的“学衔”，分为4等级：（1）拉然巴（拉仁巴）格西；（2）曹然巴（措仁巴）格西；（3）林瑟（林塞）格西；（4）日让巴格西或度让巴（多仁巴）格西。——译者注


〔71〕
 藏传佛教拥有完备的寺院制度。较大的寺院一般分为3级：寺院、扎仓、康村。大的寺院实则为若干扎仓的联合体。扎仓下辖若干康村。管理全寺院的机构称为“喇吉”，其最高负责人称为“赤巴堪布”（“墀巴堪布”），下设吉索若干人（似为总管），其办事机构称为“吉哇”。“喇吉”为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的“磋钦”（即全寺僧众大会）之常设机构，负责料理全寺的重大事宜；其成员为：磋钦赤巴（大法台）、磋钦协敖（主管僧众纪律）、磋钦翁则（主管学经事宜）、磋钦吉索（主管财务）、各扎仓（僧院）的堪布、堪苏（卸任的堪布）。“墀巴”（“赤巴”），藏传佛教的僧职，意译“法台”、“座主”；寺院教务的首席主持者，称为“赤巴堪布”。“扎仓”（僧院），寺院中学习经典的机构，实则为独立的寺院；各大寺所设数目不尽相同，由堪布主持，下设翁则、格贵、强佐等执事僧，负责管理学经、财产和财务等事宜。又说，堪布之下有拉章强佐（襄佐）为总管，其下有数名强佐。“堪布”，原为藏传佛教主持授戒者的称号，后指大寺院扎仓的主持者以及小寺院的主持人。“格贵”，俗称“铁棒喇嘛”，负责管理扎仓内的僧众纪律。“翁则”，意译“领经师”、“引经师”，分为“磋钦翁则”、“扎仓翁则”、为僧众集体诵经时的“领颂人”、“起首者”。“协敖”，意译“僧众总管”，俗称“大铁棒喇嘛”，主管全寺僧众纪律。“强佐”，负责管理扎仓的财产、属民、对外联系等。“雄赖巴”（“雄勒巴”），又称“洛本”（其助手称为“洛穷”），负责管理扎仓中与学经有关的事宜。“康村”，扎仓所属的一级组织机构；主持人为吉根（“长老”），其下有“欧涅”（主管财务）、“拉冈”（主管生活管理和宾客接待）、“卡太格根”（主管杂务）、康村格根（负责管理经堂、院落、僧舍）等低级执事人员。——译者注


〔72〕
 “沙比”，蒙语，即“役僧”、“学僧”、“低级喇嘛”，亦有农奴为寺庙服种种劳役者。——译者注


〔73〕
 据《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2008年鉴》，斯里兰卡境内的僧伽罗人约11510000，僧伽罗－泰米尔人约1785000，泰米尔人约3748000；其境内的佛教信奉者约13270000，印度教信奉者约2190000。——译者注


〔74〕
 日莲宗（Секта "Нитирен"；Nichiren Buddhism），亦称“法华宗”，日本佛教宗派之一，日莲（1222～1282年）创始于13世纪。该派特别崇重《法华经》及其题名“妙法莲华经”五字的功德，称日本已到“末法”时代，唯有传布《法华经》及其题名，始可国泰民安，并提出“三大秘法”。所谓“三大秘法”分别为定（本尊）、慧（题名）、戒（戒坛）。诚心皈依“本尊”，口诵“题名”，便可“即身成佛”，并可在现实世界显现佛的国土。日莲认为：佛陀教说的精义包含于《妙法莲华经》；要救国安民，必须信奉《法华经》中的真理。其门派支系众多，日莲宗本宗为日本佛教最大的宗派之一。——译者注


〔75〕
 创价学会（Секта "Сока-гаккай"；Soka-gakkai），日本佛教日莲宗系统新兴宗派之一，1930年，由小学教师牧口常三郎（1871～1944年）和户田城圣（1900～1958年）创立。据该派看来，生活的目的是“追求幸福”，而幸福是通过获得“利、善、美”的价值实现的；教育的目的则是培养创造“利、善、美”的人才；信仰日莲正宗是创造和获得价值的方法和途径。1942年，因拒绝参拜天照大御神和接受神符，创价学会遭政府取缔。20世纪50年代，该学会获得迅速发展；1964年，发展成为“公明党”；1970年，与公明党“政教分离”。其教义系由日莲正宗的“三大秘法”和牧口、户田的“生命哲学”、“价值论”融合而成。——译者注


〔76〕
 禅宗（Секта "Дзэн"；Zen），为中国佛教宗派，因主张以“禅定”总括佛教的全部修习而得名。相传，其创始人为菩提达摩。禅宗后分为南北两宗。北宗力主渐修、打坐“息想”、起坐拘束其心。南宗则提倡心性本净、佛性本有、觉悟不假外求、不读经、不礼佛、不立文字，强调“以无念为宗”和“即心是佛”、“见性成佛”。公元12世纪末，日僧荣西等将此宗传入日本。——译者注


〔77〕
 佛教原传布于中印度恒河流域。公元13世纪以后，佛教渐在印度销声匿迹，而在亚洲其他地区广为传布：向南传入斯里兰卡，后又传入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等国；向北经帕米尔高原传入中国，后又传入朝鲜、日本、越南等国。迨至现代，佛教已传布于世界五大洲，而其主要传布地区仍为东南亚和东亚。据一些学者估计，世界人口中约有5亿多信奉佛教。又据截至1996年的统计资料，世界的佛教信奉者约325275000（约占世界人口的5.6％），其中：亚洲——321985000，拉丁美洲——569000，北美洲——920000，欧洲——1563000，大洋洲——200000，非洲——38000。据《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2008年鉴》，亚洲一些国家的佛教信奉者：日本——88490000，泰国——57920000，缅甸——37560000，越南——53290000，斯里兰卡——13270000，韩国——11040000，柬埔寨——10780000，老挝——2750000，尼泊尔——2050000，蒙古——2340000。——译者注


〔78〕
 参阅П. И. 普契科夫《现代宗教地理分布》，莫斯科1975年版第82页。据一些学者统计（截至1996年），全世界基督教信奉者约为195523万，约占世界人口的33.7％：欧洲（包括俄罗斯亚洲部分）——55600万（约占该洲人口的76％）；美洲——71100万（约占该洲人口的90％）；非洲——36100万（约占该洲人口的48％）；亚洲——30300万（约占该洲人口的9％）；大洋洲2400万（约占该洲人口的84％）。亚洲、美洲、非洲、大洋洲以及欧洲的许多民族和地区，基督教虽已传布，传统信仰依然在不同程度上见之于世，甚至居于不可忽视的地位。——译者注


〔79〕
 杜宾根学派创立于19世纪上半期，因其发祥地为杜宾根（即蒂宾根，德国）大学而得名，致力于《圣经》的考证和批判。其倡始者为费·克·鲍尔。这一基督教新教神学家派别对《新约全书》中的矛盾和历史谬误持之以批判，却又力图论证《圣经》中的某些说法符合历史。鲍尔及其追随者们论证：《新约全书》中反映了基督教内部种种倾向和派别之间的斗争。他们并揭示了所谓“福音书”中包含的矛盾。杜宾根（蒂宾根）学派对原始基督教史的研究和《圣经》的批判均有所贡献。——译者注


〔80〕
 弗·恩格斯在《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中指出：“在批判研究方面，这个学派达到了一个神学派别所可能做的最高限度。……它把历史记叙中的一切奇迹和矛盾都作为无法接受的东西而勾销了；但对于其余部分，它却企图‘挽救一切还能挽救的’，这就非常清楚地显示出它的神学家学派的性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31页）——译者注


〔81〕
 自然神论（Деизм；Deism），一种宗教哲学学说。据自然神论者看来，神是非人格的、有理性的世界始因；上帝创世后不再干预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而听任自然规律支配一切。它产生于17至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是为反封建、反正统宗教的理论武器。然而，“自然神论——至少对唯物主义者来说——不过是摆脱宗教的一种简便易行的方法罢了。”（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65页）在封建教会世界观居于统治地位的条件下，自然神论往往基于唯理论的立场批判中世纪的神学世界观，揭露僧侣们的寄生生活和招摇撞骗。自然神论Deism，来自拉丁文deus，意即“神”，原意为“关于神的学说”，旨在否定人格神及其时刻干预自然和社会生活的观念。据自然神论者之说，神无非是作为世界创造者——无人格的本原之始因，外在于世界，而且不干预自然和社会的生活。据一部分自然神论者看来，凭借理性之对自然现象的认识便可感知神的存在和本性；人类原始时期的宗教是以理性为基础而自然产生的，亦即自然宗教。所谓“自然神论”，并泛指这样一种理论，亦即：承认宗教知识与生俱来或凭借理性获致，而不承认启示和宗教团体之说。自然神论者单纯从理性角度证明上帝的存在，通常是将以宇宙的结构作为论据之说略加变动。公元18、19世纪，基督教界曾就自然神学（Natural Theology）展开争论，其拥护者认为，只有理性才能判断信仰的正确与否。所谓“自然神学”，旨在论证：人通过自然的理性，而非仰赖神的启示，便可认识神。自然神论诸说成为一些无神论观念的表现形式，诸如：“自然独立于神的意志”、“世人具有能动性”、“世人认识世界的可能性是无限的”等。自然神论者提倡“自然的理性宗教”，否认神的启示和预定以及众多宗教教义，并主张信仰自由，将理性从信仰的桎梏下解放出来。自然神论被视为宗教世界观与自由思想之“妥协”，并被视为将科学事例与教会教说相调和之尝试。迨至18世纪末期，自然神论的历史进步作用已丧失殆尽；法国哲学家霍尔巴赫和狄德罗曾予以抨击。——译者注


〔82〕
 参阅本书第10页注②。——译者注


〔83〕
 参阅弗·恩格斯《布鲁诺·鲍威尔和早期基督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28～329页。鲍威尔有关《新约全书》和基督教的著作，不仅有助于摧毁正统教义的基础，而且有助于摧毁杜宾根（蒂宾根）学派的结论。据他看来，基督教是希腊—罗马文化的精神产物，亚历山大的斐洛和塞内加的哲学—神学著作，是基督教的思想根源。《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一文，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启示录》一文，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译者注


〔84〕
 所谓“同观福音”（Synoptic gospels），亦称“符类福音”、“复类福音”、“对观福音”。“同观”一词，为希腊文Sunopsis的意译，意即“共同的观点”；因《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之取材、叙事次序、结构和观点大体相同，而与《约翰福音》相异，故名。《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亦存在明显的差异。多数学者认为：《马可福音》成书较早，且为《马太福音》、《路加福音》所援用。除共有的材料外，《马太福音》、《路加福音》并各有其材料来源。——译者注


〔85〕
 所谓“使徒书信”，共21卷。据今传本，13卷均有写信者和收信者的身份和称谓，即：《罗马书》、《哥林多书》（前、后卷）、《加拉太书》、《以弗所书》、《腓立比书》、《歌罗西书》、《帖撒罗尼迦书》（前、后卷）、《提摩太书》（前、后卷）、《提多书》、《腓利门书》；另一卷，《希伯来书》，则仅有问候语；以上14卷，相传为使徒保罗写给各地教会或个人的信函。其他7卷的署名者：1卷为雅各，1卷为犹大，两卷为彼得，3卷为约翰。——译者注


〔86〕
 相传，一法国人不知俄国常见的酸果蔓是一种矮小的灌木，竟描述为枝叶繁茂的巨树。——译者注


〔87〕
 《尼哥底姆福音》（《Евангелие Николима》；《Gospel of Nicodemus》），由《彼拉多行传》及《基督降阴间》辑成的一部“福音外传”；相传，为尼哥底姆编著，故名。该书共27章，按文体分为3部分；其内容为叙述耶稣受审、判刑、复活以及在“阴间”传道的情景。——译者注


〔88〕
 《犹太人雅各第一福音》（《Первоевангелие Иакова-еврея》；《Protoevangelium of James》），我国宗教界惯译《雅各第一福音》、《雅各原始福音》，为保存最完整和最著名的“福音外典”，伪托为耶稣的兄弟雅各所作。其内容为叙述有关幼年耶稣与马利亚的故事，故又称“婴孩福音”。——译者注


〔89〕
 《童贞女马利亚诞生福音》（《Книга о рождестве Девы Марии》），《伪马太福音》（亦称《马利亚诞生与救主童年记》）之较后出的传本。该传本对马利亚的诞生、青年时期以及与约瑟的结合有生动的叙述，并以耶稣诞生为结尾。《伪马太福音》为形成于5世纪的一部拉丁文“福音外典”，伪称为哲罗姆从使徒马太所著希伯来文本中译出，其内容与《雅各第一福音》大部分相似。《马利亚入睡记》（《Falling Asleep of Mary》），亦被视为“福音外传”，成书于公元4～5世纪，讲述圣母马利亚去世与升天，广传于民间。——译者注


〔90〕
 系指《保罗与特克拉行传》，成书于公元170年前后，讲述保罗在吕高尼宣讲守童贞与节欲的道理。据说，有个18岁的教外女子特克拉听了保罗的话便皈依入教。此书在东、西两派教会曾广为流传。后世天主教将特克拉尊为“圣女”。——译者注


〔91〕
 《赫马牧人书》（《Пастырь》），早期基督教使徒后期教父著作之一，原书作者署名赫马，成书于公元150年前后。该书内容主要为借助于一系列“异象”讲述悔罪改过之重要。据说，作者赫马（Hermas）原为信奉基督教的奴隶，后获得自由，并经商致富，最终却倾家荡产，遂反省悔过。——译者注


〔92〕
 《十二使徒遗训》（《Учение 12 апостолов》；《Didache》），作者、成书年代和地点，均待考，多数学者认为属公元1世纪后期。全书共16短章，分为3部分：第1～6章，叙述“生命之路”与“死亡之路”；第7～15章，叙述施洗、守斋、祈祷、圣餐以及如何对待先知、主教、执事等；第16章预言基督第二次降临。此书对研究早期基督教的思想和仪礼颇有价值。——译者注


〔93〕
 “地下墓窟”（Катакомбы；Catacombs），通常指公元2世纪至4世纪初基督教徒在罗马城外营造的地窟，由地下长廊和殿堂组成，长廊两侧凹处为安葬死难者之用，地窟则用作举行种种宗教仪式的场所。迨至公元4世纪，其数大增，并以铭文、壁画作为内部装饰。——译者注


〔94〕
 科普特文（Coptic language），约公元2世纪通行于古埃及，属闪－含语系。科普特文属古埃及语的最后阶段，不同于象形文字、僧侣体文字、通俗体文字（均属埃及语的早期）。始于公元11世纪，原通行于下埃及西部以及亚历山大和孟菲斯的波海尔语，始终是全体科普特基督教徒的宗教语言。始于公元3世纪，科普特文广泛用于写作；公元7～8世纪，趋于衰落。科普特文典籍中，除希腊原著的译本外，尚有希腊教父和隐修制度开创者们的原著，以及可供研究诺斯替教派、摩尼教之用的文献。——译者注


〔95〕
 诺斯替教派为公元1至3世纪一秘传宗教教派；其产生和发展，颇受古希腊—罗马一些其他秘传宗教（如奥尔甫斯教派）和哲学观点的影响。该教派并汲取古代伊朗的二元论、印度的灵魂转世观念以及巴比伦的占星术等。基督教产生后，该教派某些派别并采纳一些基督教观念，从而形成所谓“基督教诺斯替教派”。所谓“诺斯替教派”，分为犹太教诺斯替教派、多神教诺斯替教派、与基督教相关联的诺斯替教派。诺斯替教派并使主要袭自柏拉图哲学的思想与古代东方宗教的观念折中地混糅兼容。诺斯替教派的特征在于：持善与恶、光明与黑暗之二元论，对周围世界持极度悲观主义态度，对理性认识和共同信仰持之以否定，过分注重自我意识的神秘主义手段。诺斯替教派的构想与《新约全书》所述颇多共同之处，前者尤为精致，并否定基督的救赎职责，承认基督的拯救职责。公元2至3世纪，诺斯替教派曾盛极一时；后被基督教正统派视为“异端”，并因而遭受迫害而渐衰。其思想对早期基督教的不少异端派别、摩尼教以及中世纪欧洲一些教派有一定影响。——译者注


〔96〕
 《多马福音》（《Евангелие Фомы》；《Gospel of Thomas》），为属诺斯替教派者于公元2世纪编著，已佚；另一为《以色列哲士多马的福音》，今传本为公元3～4世纪后的抄本。其内容为叙述耶稣的童年。另一属“福音外传”的《多马福音》，1945～1946年发现于埃及的哈马迪村（曾译“纳格·汉马迪”）出土的科普特文抄本中；科普特文抄本约属公元400年前后，其希腊文原本约形成于公元150年前后。署名“底士马·犹大·多马撰”。全书带有明显的诺斯替教派的色彩。未列入“正典”的“福音书”，主要内容为叙述耶稣及其母和养父的生活和经历，为犹太籍基督教人士所写，后则多出于由异教改信基督教者以及属诺斯替教派者之手，大多借以宣扬其本派的观点和教说。其中一类与四“福音书”相近似，诸如《希伯来人福音》、《伊便尼派福音》、《十二使徒福音》、《埃及人福音》、《彼得福音》等，现仅余残篇。另一类问世较晚，有较完整的抄本传世，诸如《雅各第一福音》、《尼哥底姆福音》、《木匠约瑟传》、《马利亚入睡记》等。——译者注


〔97〕
 参阅本书第425页注②。——译者注


〔98〕
 参阅科尔奈利乌斯·塔西佗《文集》第1卷，列宁格勒1969年版第298页（塔西佗：《编年史》，商务印书馆1981年中文版第541页）。——译者注


〔99〕
 М. М. 库布拉诺夫：《基督教的产生》，莫斯科1974年版第66～69页。


〔100〕
 比提尼亚（Bithynia），《圣经》中作“庇推尼”，古代一地区，位于小亚细亚西北部（今土耳其境内）。——译者注


〔101〕
 弗·恩格斯：《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42页。——译者注


〔102〕
 同上，第22卷第542页。


〔103〕
 弗·恩格斯：《布鲁诺·鲍威尔和早期基督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34页。——译者注


〔104〕
 从罗马帝国肇始（公元前30年）迄至公元284年，是为前期帝国。自奥古斯都至安东尼（公元96～192年），奴隶制经济日益发展，各行省尤甚。公元3世纪，奴隶制经济和政治转入危机时期。——译者注


〔105〕
 马尔提亚利斯为古罗马诗人，以铭辞著称于世；他的诗作与现实生活紧密相关，嘲讽种种社会恶习，对下层民众的生活深表同情。尤维纳利斯为古罗马讽刺诗人；他的诗作笔锋犀利、讽刺辛辣，着力抨击暴政，强调人的高贵不在出身，而在人之品格。——译者注


〔106〕
 晚期斯多葛派的奠基者和主要代表之一卢齐乌斯·安奈乌斯·塞内加，宣扬对同胞同情和友爱、人人皆兄弟、共同的理性。据他看来，人之根本为精神和道德的品格，在于无私、忍耐、仁慈、克服死亡恐惧以及蔑视浮华享乐。另一代表人物爱比克泰德宣称：任何劳动都应受到尊重。他认为：参加社会生活并在一切活动中热心公益，是每一个人的义务。斯多葛主义哲学的拥护者马尔库斯·奥勒利乌斯·安东尼（即奥勒留、奥勒略），赞同晚期斯多葛派观点，认为一切人（自由人和奴隶）在尘世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他在位期间，奴隶易于获释，肉刑受到限制。——译者注


〔107〕
 弗·恩格斯：《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25页。诚然，对早期基督教社团的社会构成，亦不无异议。例如，卡·考茨基认为：其成员并不是来自奴隶，而是来自城市自由贫民——“无产者”（参阅《基督教的起源》，1908年版）。另一方面，罗·尤·维佩尔在其早期著作（1918年）中提出下列见解：基督教最初萌生于诸行省的富商阶层，后者备受古罗马商人、高利贷者和官吏种种特权的压榨之苦。在较晚期的著作中，维佩尔放弃前论，同意公元1世纪基督教信者来自奴隶和被压迫者之说，却又断言：迨至公元2世纪，基督教成为富有阶层的宗教。（参阅Р. 维佩尔《罗马与早期基督教》，莫斯科1954年版第86页）——作者注


〔108〕
 奋锐党人（Зелоты；Zealots；来自希腊文Zelotai，意即“热诚者”），《新约全书》对纪元前后下层犹太人狂热派的称谓，又称“吉洛德人”、“吉洛德派”，宣称雅赫维为唯一的主，强烈反对罗马的侵入者和犹太统治阶级，要求建立共和政体，极力宣扬弥赛亚即将来临；始于公元6年，屡次率先起义，历时60年之久。奋锐党为古犹太宗教派别，由下层反抗分子组成，致力于反对外族侵略者以及依附于征服者的犹太当权者，坚决主张对征服者进行武装抵抗，对早期基督教徒的反抗情绪颇有影响。奋锐党中的激进派——短刀党（西卡里派），成为多次起义的中坚力量。公元66～70年，犹太人举行第一次反罗马暴动，奋锐党人在其中起有主要作用。——译者注


〔109〕
 公元66～70年，犹太人民举行起义，反抗罗马征服者及本国统治者，罗马皇帝尼禄派兵镇压。公元131年，起义再度爆发；公元135年，罗马军队再次攻陷耶路撒冷，几十万犹太人被杀，幸存者大多流徙异域。——译者注


〔110〕
 拿撒勒派（Назареи, Назаряне；Nazarenes），公元1～2世纪出现于巴勒斯坦，4世纪散布于叙利亚地区。拿撒勒派属温和派，主张既信仰基督又持守律法，继承整部《旧约全书》，并袭用《希伯来人福音书》（已佚）。又说，拿撒勒人（来自希伯来文Nazar，意即“弃绝”），为古代犹太主张禁欲的宣道者，拒不剃发和禁酒。公元前数百年间，所谓“拿撒勒运动”与艾赛尼派相融合。据说，最初的基督徒，颇有可能即由这些集群中分离而出。所谓“拿撒勒人”，原指巴勒斯坦境内拿撒勒城的原居民，后成为《新约全书》中对耶稣的称谓；信从耶稣的人，曾被称为“拿撒勒教党”。阿拉伯人和犹太人通常将基督教徒称为“拿撒勒人”。——译者注


〔111〕
 参阅А. 罗伯逊《基督教的起源》，莫斯科1959年版第110～111、136页。


〔112〕
 参阅Р. 维佩尔《基督教典籍之由来》，莫斯科—列宁格勒1946年版第18～32页。


〔113〕
 现代某些研究者（如谢·伊·科瓦辽夫）认为：基督教的发祥地仍为古代巴勒斯坦地区（参阅С. И. 科瓦辽夫《有关基督教起源的基本问题》，莫斯科—列宁格勒1964年版第160～162页）。——作者注


〔114〕
 《启示录》（Апокадипсис；Apocalypse），《圣经·新约全书》末卷，成书于公元68～69年间，作者自称“约翰”。其体裁属当时犹太人中流行的“启示文学”，借助于所谓“见异象”、“讲预言”的方式，描绘“世界末日”和“基督再来”的景象，暗示罗马帝国的残酷统治即将崩溃。弗·恩格斯称之为“一切基督教文献中最为古老者”，并认为：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基督教形成初期的原始风貌。——译者注


〔115〕
 弗·恩格斯：《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37、550页。——译者注


〔116〕
 “十”字形之用作宗教表记，几见诸世界众多地区和民族，诸如：古代中国、古代印度、非洲、美洲、大洋洲、欧洲。澳大利亚人的“瓦宁噶”（阿兰达语，即用棍棒和长矛制作的仪式架），亦往往形似硕大的十字架。有关“十”字形的原初宗教含义，堪称众说纷纭：一说为火的象征（颇有可能始而为木制火镰）；另说，为星辰的表记或丰饶的象征，如此等等。如此纷繁之说，同样加之于“γ”化之“十”字形——“卐”。在北美印第安人地区，“十”字形为四个方位的象征，与四大自然元素的崇拜亦有关联。——作者注


〔117〕
 参阅《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27章、《新约全书·马可福音》第15章、《新约全书·约翰福音》第18章、《新约全书·路加福音》第23章。——译者注


〔118〕
 弗·恩格斯：《布鲁诺·鲍威尔和早期基督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35页。——译者注


〔119〕
 然而，某些研究者认为：“耶稣”此称（希伯来文“耶书亚”），始而同样并非用于世人，而是一神之称谓。对耶稣神的崇拜，巴勒斯坦早已有之。安·涅莫耶夫斯基、阿·德雷夫斯等学者，即持此见。《旧约全书》中便有约书亚止日月之说——“当耶和华将亚摩利人交付以色列人的日子，约书亚就祷告耶和华，在以色列人眼前说：‘日头啊，你要停在基遍；月亮啊，你要止在亚雅仑谷。’于是，日头停留，月亮止住，直等国民向敌人报仇。”（《约书亚记》10：12～13）约书亚与耶书亚的希伯来文称谓谐音。——作者注


〔120〕
 古代犹太人封立君主和祭司时，常举行在受封者额上敷以膏油的仪式；受封者即称为“受膏者”，意即“上帝所派遣者”。犹太国亡后，犹太人中传说：上帝终将重新派遣一位“受膏者”来复兴犹太国。“弥赛亚”遂成为犹太人所期盼的“复国救主”之专称。据基督教之说，他们所信奉的耶稣即弥赛亚，但并不是“复国救主”，而是“救世主”；举凡信者，灵魂皆可得拯救。——译者注


〔121〕
 据《新约全书·马可福音》中所述，“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你们已经听见他这僭妄的话了。’”（14：63）——译者注


〔122〕
 弗·恩格斯：《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35页。——译者注


〔123〕
 参阅Дж. 罗伯逊《原始基督教》——《无神论者》，莫斯科1930年版第27～28等页。


〔124〕
 《圣经·新约全书》载：“圣灵显在各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作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哥林多前书》，12：7～10）——译者注


〔125〕
 尼哥拉党（Николаиты；Nicolaitans），早期基督教派别。《新约全书·启示录》载：“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2：6）据说，尼哥拉党为以弗所教会和别迦摩教会中的一派；该派成员主张：基督徒可随意行不道德之事。又说，尼哥拉党（即尼古拉派）为基督教派别，其反对者指责其成员恣意淫乱、通奸等；另说，为古代近东早期基督教社团；又说，为克吕尼改革运动后（10～11世纪）拒不恪守不婚戒律的天主教神职人员。——译者注


〔126〕
 参阅А. 德雷夫斯《论基督教之导源于诺斯替教派》，莫斯科1930年版。


〔127〕
 马西昂曾受诺斯替教派的影响，主张对教会进行全面改革，否认全部《旧约全书》，只承认《新约全书》中经其改订的《路加福音》（不包括耶稣诞生和耶稣家谱等章节）和所谓“保罗书信”（不包括“教牧书信”），认为犹太教的上帝与基督教的上帝并非一神：前者只是“公义的上帝”（“义神”）；后者则是“善良的上帝”（“善神”），以人的形象来至世间，以期将人的灵魂从前者管辖下解救出来。又说，两神（义神与启示神）共同主宰宇宙。义神创造了不完善的世界，即物质世界，把以色列人作为选民并赐以所谓“旧约”，只能以律法约束人，不能救人。启示神（善神）与被造的世界毫无内在关联（据诺斯替教派之说，人的肉体是受造的，人的灵魂乃是源于未知的真神之“火花”，世界为魔鬼所造）；他怜爱世人，对人类实施救赎。善神高于义神，并结束了义神的权能，完全出于善的本性，遣其子耶稣基督拯救世人脱离物质世界而抵达新的境域。马西昂只承认基督的神性，而否定其人性。他并认为：耶稣的人身并非出于犹太教上帝所造之人，故无父母亦无童年，而是后来突然降临人世，并向众使徒宣讲废除律法、实施拯救之福音，众使徒中惟有后被选召的保罗接受“福音”真谛。其所建教会曾在罗马帝国境内一些地区盛极一时；公元7至8世纪，渐销声匿迹。——译者注


〔128〕
 参阅А. Б. 拉诺维奇《论早期基督教》，莫斯科1959年版。


〔129〕
 同上，第125页。


〔130〕
 据摩尼教之说，有所谓“五明子”，即构成宇宙的5种光明元素或分子——气、风、光、水、火。其最终目的为建立至善的光明王国；为此，凭借五明子与五类魔（即5种恶的分子——浓雾、熄火、恶风、毒水、黑暗）之和合造成世界。——译者注


〔131〕
 保罗派（Павликианы；Paulicians，来自希腊文Paulikianoi，意即“假定以使徒保罗的名义”），古代基督教的异端教派；公元5世纪，开始流布于亚美尼亚和小亚细亚，其教义接近于摩尼教。保罗派反对正统教会的教阶制度、隐修主义和崇敬圣像等；笃信世界和肉体来自恶神，须借助于清洁的（祓除性的）神秘仪礼求得解脱。保罗派的社会基础，为农民、手工业者、城市贫民。其思想的渊源为摩尼教、玛兹达教之所谓二元论：世界分为两敌对的王国——精神的王国（即上帝的、善的王国）以及物质的王国（即撒但的、恶的王国）。公元7世纪，保罗派隆盛于西亚地区；9世纪遭镇压，渐衰落；10世纪传入东欧；对后来的鲍格米勒派和阿尔比派，亦有影响。鲍格米勒派（Богомилы；Bogomil；古斯拉夫语Bogomili），中世纪保加利亚基督教异端教派之一，隆盛于公元10至15世纪。其教说的基础，为源于摩尼教和保罗派的二元论。该派认为：上帝生两子，名“撒但”和“耶稣基督”——撒但堕落为恶的代表，基督则是善的代表，善与恶争斗不息；压迫和暴行是恶的产物，而恶终将被善战胜。该派反对教会的封建特权和剥削，力主没收教会财产并分给群众；主张废除教阶制、礼拜仪式和洗礼。其影响后来及于西欧，成为阿尔比派的先导。阿尔比派（Альбигойцы；Albigenses），中世纪西欧基督教派别；公元11～12世纪，隆盛于法国南部、意大利北部以及德国境内，——因以法国阿尔比为其活动中心，故名。该派相信善、恶二元论，认为有善、恶两神：善神造灵魂，恶神造肉身。阿尔比派认为：基督不是上帝，而是最优越的受造者；反对天主教会的仪式和体制，不承认教会的权力，斥教皇为魔鬼；13世纪20年代，惨遭讨伐和镇压，后渐趋于绝迹。——译者注


〔132〕
 多纳图派（Донатисты；Donatists），公元4世纪基督教派别，因其创始人为迦太基主教多纳图（多纳图斯）而得名。该派认为：教会是义人的教会，而罗马教会竟让叛教者任主教，已成为“罪人之子”，不得列入圣教会；虽经罗马教会多次“绝罚”，并遭罗马帝国之武力镇压，仍经久未衰。多纳图派为公元4～5世纪古罗马统治下北非宗教运动的参与者，不承认在受迫害期间背叛教会的神职人员所行圣事有功效，反对叛教者再次接受洗礼。公元311年，非洲基督教会分裂，以主教多纳图为首的一派遂应运而生，并成为独立的教会，加入者主要是居民中的贫苦阶层、奴隶、佃农、城市贫民。他们反对维护现存制度的正统天主教会。迦太基公会议（411年）后，多纳图慑于被处死的严刑，被迫停止活动。公元7世纪，阿拉伯人进入北非，多纳图派及其影响始告终结。——译者注


〔133〕
 阿哥尼斯特派（Агонистики；Agonistici，来自希腊文Agonistes，意即“战斗者”），公元4～5世纪北非基督教派别，主张复返原始基督教，要求实现社会平等和财产公有；反对教会与罗马帝国结合，极度仇视官吏、贵族、奴隶主和帝国教会的神职人员；多次发动大规模起义，以反对奴隶主国家和帝国教会。阿哥尼斯特派被视为多纳图派的左翼，其社会基础为农村贫民、佃农和奴隶。该派宣扬禁欲主义、弃绝尘世，并将正式教会视为“真正信仰”之敌，杀死神职人员，毁坏教会建筑。——译者注


〔134〕
 齐尔库姆采利昂派（Циркумцеллионы），拉丁文Circumcelliones，意即“游动于贮藏室之周围者”，为阿哥尼斯特派之另称。——译者注


〔135〕
 阿里乌（阿里乌斯）于公元313年在亚历山大地区任教职；公元323年，反对三位一体教义，反对教会占有财富，尤其是占有大量田产，赢得不少教徒和教士的拥护，却引起基督教内部的严重分歧。不接受尼西亚公会议决议的阿里乌追随者，形成阿里乌派。阿里乌派为北非神学家阿里乌（阿里乌斯）于公元323年所创。阿里乌声称：圣子基督不完全是神、与圣父并非同性同体，而是为上帝所造，因而亚于圣父，圣灵则亚于圣子。他并断言：只有一个上帝“永世常存”；圣子并非从上帝本体，而是从“无”中所造；由于圣父的参与及其本身好善，圣子始成为神。这样一来，基督教的主体思想，即所谓神人的思想，则化为乌有。公元325年，阿里乌派在尼西亚公会议上被斥为异端。——译者注


〔136〕
 参阅本书第618页及该页注④。——译者注


〔137〕
 伦巴第人（Lombard），日耳曼人的一支；公元1世纪，分布于日耳曼地区西北部；公元4世纪，大规模向南迁徙，定居于多瑙河北岸；公元568年，越过阿尔卑斯山，侵入意大利北部，继而进入其中部和南部。伦巴第人曾建立王国，在文化、艺术等方面亦有一定成就。——译者注


〔138〕
 聂斯脱利于公元428～431年任君士坦丁堡大主教，431年遭以弗所公会议绝罚，被斥为异端，并被流放埃及。聂斯脱利认为：基督是人，克服了人的弱点而成为弥赛亚；在基督身上无非是相对结合，从未完全合一。他否定阿里乌的一位论，否认基督的神性与人性结合为一本体，认为：神性本体附于人性本体，马利亚只是作为人的耶稣之母，而非作为神的基督之母。聂斯脱利的追随者们遭受迫害，纷纷逃往东方；时至今日，其足迹仍可见于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和印度。——译者注


〔139〕
 艾索尔人（Айсоры；Aisor），即亚述人（Assyrians），分布于伊朗、伊拉克、土耳其、叙利亚、黎巴嫩等地区，其语言属闪－含语系，人口共约35万（20世纪90年代），皈依基督教。——译者注


〔140〕
 马龙派（Марониты；Maronites），马龙派遵奉卡尔西顿公会议的决议，维护基督一位两性论，反对叙利亚雅各派的一性论；公元7世纪，成为一志论派。马龙派教会原为叙利亚一较小的东方古老教会；相传，为马龙于7世纪（或5世纪）创立；其成员为操阿拉伯语的叙利亚人，主要分布于黎巴嫩（约54万人）以及叙利亚、埃及，欧洲、美洲亦有其足迹。时至今日，马龙派仍保持其体制、礼仪和教义的特殊性。据《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2008年鉴》，黎巴嫩境内马龙派信徒约69万。——译者注


〔141〕
 印度南部的“叙利亚基督教徒”，属东方东正教叙利亚教会，分布于印度的喀拉拉邦，约170万（截至1996年），其教说和仪礼与东正教叙利亚教会相同；礼拜采用叙利亚语和印度的马拉亚兰语。——译者注


〔142〕
 优迪克（又译“优迪基乌”、“欧提基乌斯”），曾任君士坦丁堡郊外隐修院院长，反对聂斯脱利的二性二位论，认为：基督的神性与人性在结合之后，人性已被神性淹没，因而只有一个本性（即神性），且只有一个神性的本体，亦即承认基督是神，而非“神人”。此说与关于基督一位二性的教义相悖；公元448年，君士坦丁堡公会议宣布其说为异端；公元451年，卡尔西顿公会议再次将其说斥为异端。该派曾盛行于叙利亚、埃及、埃塞俄比亚、亚美尼亚等地区。——译者注


〔143〕
 诺斯替教派认为：与物质世界“福西斯”（Phusis）相并而存者，有一个真实存在的精神世界，物质世界为低于至高神的造物主所造；它为至高神的无数流溢“移涌”（Aeon）所充满；这种所谓“充满”，称为“普勒罗玛”（Pleroma）。又说，众“移涌”中有一最大者，是为纯粹的“范型人”（Protos anthropos）；世人的灵魂均来自“范型人”，肉体则来自“福西斯”。据他们看来，前者如处于后者之中，则无法解脱，只有彻悟及此，把握所谓“诺斯”（Gnosis），即“真知”，始可得救。古希腊—罗马的秘传宗教、古代伊朗琐罗亚斯德教的二元论、古代印度宗教中的灵魂转世说以及古代巴比伦的占星术，对诺斯替教派的形成均有影响。——译者注


〔144〕
 斯多葛派（Стоики；希腊文Stoikoi），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哲学家芝诺创立于雅典，早期具有素朴的唯物主义倾向。迨至罗马帝国时期，斯多葛派哲学则成为一种宗教唯心主义学说。该派特别注重道德领域的种种问题，并以神秘主义和宿命论加以阐释。他们宣扬肉体之外存在灵魂、听天由命、不抗恶、自我舍弃和禁欲主义等等。在斯多葛派的体系中，伦理学居于主导地位。其伦理准则为“顺其自然”，亦即顺应贯串整个自然的理性，其要义为：听从命运、自制、恪守职责。其学说对基督教教义的形成影响极大。——译者注


〔145〕
 弗·恩格斯：《布鲁诺·鲍威尔和早期基督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31页。——译者注


〔146〕
 弗·恩格斯：《布鲁诺·鲍威尔和早期基督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34页。——译者注


〔147〕
 圣事（Таинства；Sacrement），据基督教之说，“圣事”为耶稣基督亲自定立，它借助于一定的形式赋予领受者以基督的“宠爱”（“恩宠”）和“保佑”；据信，凡诚心领受者，皆可获得。天主教和东正教认为有“七圣事”：圣冼（洗礼）、坚振、告解、圣体（圣餐）、终傅、神品（亦称“授职礼”）和婚配。新教一般只承认洗礼和圣餐为“圣事”。——译者注


〔148〕
 圣餐（Причащение；Holy Communion），据《新约全书》所述，与使徒共进晚餐时，耶稣对饼和酒进行祝祷后，分给他们领食，并称其为自己的“身体和血”，为替众人免罪而舍弃和流出。具体的礼仪，各宗派不尽相同，大多包括：由主礼人对面饼和葡萄酒进行祝祷，然后分给正式信徒（至少是已领受洗礼者，有些宗派还规定须领受坚振礼）。所谓“圣体”（Host），拉丁文Hostia，意即“牺牲”（用于献祭，以求得赎罪或祀奉神灵）。——译者注


〔149〕
 “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上帝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启示录》，5：6）——译者注


〔150〕
 洗礼（Крещение；Baptism），基督教入教仪式。行礼时，主礼者口诵规定经文，为受洗人注水于额，即所谓的“注水洗礼”；亦有使受洗人全身浸入水中者，即所谓的“浸礼”。该教认为：这是耶稣所立圣事，可赦免入教者的“原罪”和“本罪”，并赋之以“恩宠”和“印号”，使其成为教徒。——译者注


〔151〕
 曼达教（Мандеи；Mandaeans），一宗教派别，公元初年产生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一说，公元1～2世纪，流布于约旦河东岸地区）。曼达教的教说为基督教、犹太教和古代东方宗教之教说混糅而成，而居于主导地位的则是光明与黑暗二元对立说。所谓“光明”之力，其一称为“曼达·德·海耶”，是为生命之知的人格化。该教派将施洗约翰奉为真先知，据信可开拓通向光明境域之路，并行洗礼。而基督、亚伯拉罕、摩西，则被视为伪先知。其许多社团后来并入摩尼教。曼达教并奉一位类似基督的曼达（人格化的生命之知）为救赎者。曼达教吸取摩尼教和古代巴比伦宗教的成分，认为灵魂最终将从肉体的禁锢中获得解脱。犹如诺斯替教派，曼达教笃信：灵魂通过所谓“真知”（“诺斯”）获致彻悟，从而获得解脱。据曼达教的宇宙说，邪恶的阿尔康（统摄者）阻碍灵魂通过诸天与至高神相合。曼达教主张结婚，但禁戒淫乱，有繁缛的礼仪，注重洗礼，并认为：凭借洗礼可行神迹祛病，可使人获得永生、圣洁、康泰。截至1996年，曼达教追随者约有45000人，主要分布于伊拉克南方沼泽地带的乡村以及伊朗与其毗邻地区，形成独立的种族集群，具有一定的文化特征。——译者注


〔152〕
 孟他努派（Монтанизм；Montanism），追随孟他努（孟他努斯）及其教说的早期基督教派别；公元2世纪中叶出现于小亚细亚的弗里吉亚，其教说在农民中传布甚广，迅即延及北非、意大利、法国等地。孟他努斯认为：除基督启示之外尚需圣灵补充；世界末日已近，基督即将复临，并在世上建立千年王国。他反对教会世俗化，主张严守斋戒、矢志苦修。孟他努派宣扬禁欲主义、不得再婚、为信仰而蒙受苦难。公元3世纪，孟他努派遭到教会谴责，其信徒并遭到罗马帝国的残酷镇压。孟他努派的影响在下层民众中极深；公元8世纪后，始逐渐销声匿迹。——译者注


〔153〕
 隐修院（Монастырь；Monastery；Monasterium），盛行于公元3至5世纪；迨至公元3世纪，隐修会的体制和规章已具雏形，主要有静默、劳作、斋戒、苦行、祈祷等；公元300～303年，在西班牙爱尔维兰举行会议，制订章则，隐修会的模式始告形成。据说，安东尼（埃及的）为集体隐修制度的创立者。他20岁开始苦修；公元286～305年，隐居于尼罗河畔的皮斯皮尔（今戴尔梅蒙）山中。公元313年米兰敕令颁布，基督教不再受迫害，安东尼迁到尼罗河与红海之间东部某山中，并建立隐修院。又说，安东尼20岁左右弃家到尼罗河附近的底比斯［Thebes；相当于希腊之Thivai，音译“锡韦”，亦即古希腊之“忒拜”（Thebes），曾译“底巴伊”、“德巴伊”］旷野，后与其追随者创立隐修院多所。——译者注


〔154〕
 弗·伊·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指出：“……正如基督教徒在获得国教地位以后，把带有民主精神和革命精神的早期基督教的种种‘幼稚的东西’‘忘记了’一样。”（《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1页）——译者注


〔155〕
 西哥特人（West Goths），属古日耳曼人之哥特人的西支。公元410年，西哥特王阿拉里克（395～410年在位），率众第3次围攻罗马，得城内奴隶之助，攻陷罗马城，并纵兵焚烧、杀掠。——译者注


〔156〕
 汪达尔人（Vandal），古日耳曼人一支，公元429～534年，在北非建立王国。公元455年，汪达尔王盖塞里克（428～477年在位），乘罗马政局混乱之际，率舰队攻陷罗马城，并大肆洗劫，使古代文化遭到不可弥补的损失。所谓“汪达尔主义”，意即“对古代文物肆意破坏”。——译者注


〔157〕
 撒克逊人（Saxons），古日耳曼人部落集群，分布于莱茵河与易北河下游之间地带。公元5至6世纪，一部分撒克逊人与盎格鲁人联合侵入不列颠；大陆上的撒克逊人后被法兰克人征服。——译者注


〔158〕
 公元330年，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大帝迁都拜占廷；公元395年，狄奥多西大帝殁，罗马帝国正式分裂为东、西两部分。公元476年，罗穆卢斯·奥古斯都被废，西罗马帝国灭亡。东罗马帝国（即拜占廷帝国）延续至1453年，其疆域包括巴尔干半岛、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美索不达米亚以及外高加索部分地区。——译者注


〔159〕
 公元330年，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大帝迁都拜占廷；公元395年，狄奥多西大帝殁，罗马帝国正式分裂为东、西两部分。公元476年，罗穆卢斯·奥古斯都被废，西罗马帝国灭亡。东罗马帝国（即拜占廷帝国）延续至1453年，其疆域包括巴尔干半岛、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美索不达米亚以及外高加索部分地区。——译者注


〔160〕
 宗主教（Patriarch；希腊文Patriarches），东正教称作“牧首”，基督教早期至公元4世纪，用作对年老主教的尊称；在《旧约全书》中，系指以色列民族的始祖或父老；始于公元8～9世纪，用作高级主教的职称。在天主教中，其职位仅亚于罗马教皇。在东正教中，宗主教（牧首）为最高级的主教。罗马正教会、安提阿正教会、亚历山大正教会，其主教较早被称为“宗主教”，耶路撒冷正教会的主教继而亦列为宗主教。公元451年，君士坦丁堡正教会的主教亦获得宗主教名衔。公元16世纪，俄罗斯正教会宣布为“自主教会”，其最高主教称“牧首”。——译者注


〔161〕
 圣像破坏运动（Иконоборче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Iconoclasm），因以取消圣像崇拜为口号，故名。该运动期间，城市平民和农民要求废除教阶制度、简化宗教仪礼、取消圣像崇拜，并反对教会拥有地产。公元726年，东罗马帝国皇帝利奥三世等也采取所谓“圣像破坏”政策，下诏清除一切圣像。公元843年，统治阶层慑于群众运动的声势，又与教会妥协，恢复圣像崇拜。——译者注


〔162〕
 西罗马帝国灭亡后，东、西两派教会彼此抗衡，力求削弱对方。1054年，罗马教皇和君士坦丁堡大主教互相宣布革除对方教籍。至此，东、西两派教会正式分裂。——译者注


〔163〕
 据公元325年召开的尼西亚公会议所审定的统一信经《尼西亚信经》，上帝为“独一、全能的父”和“创造有形、无形万物的主”；耶稣基督“在万世以前与父一体”，“受生而非被造”；圣灵（圣神）“是主，是赐生命的，从父出来，与父子同受敬拜，同受尊崇”，如此等等。公元5～6世纪，西派教会在圣灵“从父出来”的文句中增入了“和子”；东派教会认为这是对正统信仰的篡改。若干世纪以来，屡经争辩，这一争议终未解决，成为东、西文本永久性的差异。曾在亚历山大地区任教职的阿里乌（阿里乌斯），于公元323年公开反对三位一体教义，认为圣子与圣父不是同性同体，而是从属于圣父，是受造者。他并认为圣灵更低于圣子。其说曾赢得不少教徒和教士的拥护，引起基督教内部的严重分歧，尼西亚公会议斥之为“异端”。——译者注


〔164〕
 天主教认为：基督功德无量，圣母及圣徒也积有许多“善功”，除补赎自己罪过外尚余很多，积累起来成为教会的“功库”；教会有权当罪人完成一定条件后从“功库”中获得一些功德，以抵偿罪罚之债。主教有权免除部分暂罚。免除全部罪罚之权，则操于教皇之手。14世纪以来，这种宽免暂罚的方式，渐演化为出售赎罪券。所谓“赎罪券”（Индульгенции，来自拉丁文indulgentia，意为“仁慈”、“宽免”），为教皇所颁发的一种证券；据说，可用以免除已完成条件和未完成条件的罪者之罪罚，须以金钱或对天主教会的特殊效劳换取。据天主教神学家之说，通过告解（圣事）其罪被宽恕后，教会免除由罪而得的暂罚（包括现世的和在炼狱中的），即所谓“免罪罚”。——译者注


〔165〕
 炼狱（Чистилище；Purgatory），一译“涤罪所”；据天主教、东正教之教义，犯有一定罪愆、但非必须下地狱者，死后暂时在此受苦，待罪过炼净、补赎做完，便可进入天堂。据说，人死后，完全纯洁、无玷污的灵魂，才能直接进入天堂享永福；负有大罪的灵魂，被投入地狱受永罚；负有小罪或罪已赦免而尚未做完补赎的灵魂，既不能立即升天堂，也不下地狱，而被置于炼狱。天主教神学家们对“炼狱”的解释不尽相同：一些人将炼狱之火视为良心的谴责和悔过之象征，一些人则视之为真实之火。据说，灵魂在炼狱的境遇可有所改善；置身于其中的期限，也可因其亲人和近者为追荐死者所行“善功”而缩短。所谓“善功”，便是祈祷、弥撒和对教会的捐输。早在公元1世纪，有关炼狱的观念即已形成。有关炼狱的教义，1439年为佛罗伦萨公会议所接受，并于1562年为特兰托公会议所认定。东正教教会和新教教会对有关炼狱的教说均持否定态度。——译者注


〔166〕
 据所谓“福音书”所述，童贞女马利亚因“圣灵感孕”而生耶稣。天主教信奉天主和耶稣基督，并尊马利亚为天主之母（其主要信条为：天主圣父化成天地，创造人类；天主圣子降生为人，使人类获得救赎，并受难、复活、升天）；另一派的代表人物阿里乌斯，则主张基督是人，不是神，系由上帝所造，即“受造者”。——译者注


〔167〕
 公元1869～1870年，教皇庇护九世在第1届梵蒂冈公会议上突然提出将教皇在信仰和伦理问题上“永无谬误”（亦即“教皇无讹”）列为信条，引起与会者的震惊和分裂。经过一个多月的争吵，庇护九世乘反对派因普法战争即将爆发大多离去之机，强行通过。——译者注


〔168〕
 公元8世纪以来，因感浸礼（即全身浸入水中）有种种不便（对体弱者和病者尤甚），西部教会行注水洗礼者（向额上倾注少量水）日增；迨至12世纪，几全部实行注水洗礼。东部教会和新教的某些教派，迄今仍行浸礼。——译者注


〔169〕
 枢机（拉丁文cardinal，意为“中枢的”、“重要的”），天主教罗马教皇以下最高神职人员的职称，是为罗马教皇的谘议大臣，协助教皇处理教廷政教大事，由教皇册封。约始于公元8世纪，枢机已成为罗马神职人员中的特权人物，管理罗马教会并参与教皇仪典。——译者注


〔170〕
 佛罗伦萨会议于1439年7月6日通过两教会统一的决议，东正教会确认教皇为“基督在世代表”，具有全权地位。因君士坦丁堡教会反对，两教会又于1453年决裂。——译者注


〔171〕
 即“布列斯特教会联合”（1596年布列斯特会议上通过），系指乌克兰正教会与天主教会的联合（亦即“合并”、“合一”），其条件是：东正教会服从罗马教皇的统辖并承认天主教主要信条，而东正教的礼仪则予以保留。梵蒂冈将这一联合视为实现其战胜东正教的宿愿之开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民众予以抵制，并进行了顽强的斗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布列斯特教会联合彻底瓦解。——译者注


〔172〕
 帕塔里亚派（Патарены），即“帕塔里亚运动”（Pataria），公元11世纪后半期发生于意大利北部一些城市的民众运动，其主要中心为米兰；“帕塔里亚”，为米兰一区的名称。运动采取宗教斗争形式（赞助克吕尼改革运动），实则为城市贫民的斗争，其矛头不仅指向僧侣，而且指向封建主；有些地区并发生武装冲突。11世纪80年代，该运动因遭受镇压而失败。——译者注


〔173〕
 清洁派（Катары；Cathari），亦称“卡特里派”，因注重持守“清洁”（希腊文katharos）、反对腐化而得名；散布于地中海沿岸诸国，通常泛指受摩尼教影响的各教派。清洁派为公元11～14世纪的异端教派，其教义袭自鲍格米勒派。清洁派坚持善（神）与恶（魔鬼）以及精神者与现实者之二元论。该派大多否弃《旧约全书》、封建法庭、世俗政权及其法律，宣扬禁欲主义。其成员主要为商人、手工艺者、农民。其教说为阿尔比派所接受。——译者注


〔174〕
 韦尔多派（Вальденсы；拉丁文Valdenses），亦称“里昂穷人派”；公元12世纪后期产生于法国南部；系法国里昂富商韦尔多为济贫传教而创立，故名；主张恢复早期基督教会的仪礼，否定正统教义和礼仪。这一运动产生于农奴和手工艺者中，后并传布于意大利北部、德国、捷克、西班牙，被视为平民群众和农民对封建制度和天主教会之抗议的一种方式。韦尔多派否认天主教会有权聚敛财物和收取什一税。其教说与清洁派（特别是阿尔比派）相近似。——译者注


〔175〕
 撒但伊勒（Сатанаил；Satanel），即撒但（Satan）＋el，后者意即“神”；鲍格米勒派将撒但伊勒视为上帝之子、耶稣基督之弟。——译者注


〔176〕
 多明我会（Доминиканцы；Dominican Order），天主教托钵修会之一，1215年由西班牙人多明我·德·胡斯曼创立于法国，1217年获教皇批准；该会注重布道，标榜崇尚学术，传播经院哲学，其会士并在大学任教；创立后不久，即受教皇委派，主持异端裁判所，参与对阿尔比派等的镇压，并残酷迫害异端教派、进步思想家和科学家。据说，多明我会誓守清贫、节欲和顺从，禁肉食。其主持人由选举产生，由教会直接统辖。多明我会表现了罕见的残酷性和不妥协性；其标志为口衔燃烧的火把之犬。他们亦自称“主人之犬”（domini canes）。其会士中不乏天主教神学家，诸如托马斯·阿奎那，并有数任教皇。——译者注


〔177〕
 《降邪铁锤》（《Молот ведьм》；拉丁文Malleus maleficarum），为上日耳曼的异端审判官、多明我会士海因里希·英斯提托里斯（1430～1505年）与雅科布·施普伦格（1436～1495年）共同炮制。书中编造“巫术信仰”的种种现象，并列举了众多捕捉、审讯、处决巫者的手段；将妇女说成巫术的主要崇奉者；将种种自然现象、生活中偶然事件、心理现象等均归之于巫术；书中并宣扬可对“女巫”任意刑讯、逼供、乃至以“不肯改悔的异端分子”为由予以处死。《降邪铁锤》一书于15世纪末叶见之于世。书中援用“圣典”以及“教父”著作，论证迫害持异端者、巫婆和巫师势在必行，成为异端裁判者的专用教材。高尔基称之为“人类历史上最声名狼藉之书”。——译者注


〔178〕
 路德宗（Лютеранство；Lutherans），基督教新教主要宗派之一，以马丁·路德的宗教思想为依据的各教会（诸如信义会、路德会等）的统称；崇重“因信称义”的教义（人在上帝面前得称为“义”，亦即因信而被上帝称为“义人”，全凭信仰耶稣，而不在于履行教会的礼仪、条规；全凭上帝的恩赐，而不在于人的功德或善行；因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信徒凭借信仰即可直接与上帝交通，而无须以教皇为首的教阶制度作为中保）。路德宗并主张建立不受罗马教廷统辖的教会。路德宗的教说，形成于16世纪宗教改革时期。1580年，为纪念《奥格斯堡信纲》50周年，将《信纲》与《使徒信经》、《尼西亚信经》、《亚大纳西信经》、路德的《教理问答》以及《协和公式》等文献编成《协同书》，被奉为路德宗的“圣典”。路德宗确认《圣经》是信仰的唯一源泉，而贬抑所谓“圣传”。——译者注


〔179〕
 加尔文宗（Кальвинизм；Calvinism，Calvinists），基督教新教主要宗派之一，包括以加尔文的宗教思想为依据的各派教会（如长老会、归正会等）。“因信称义”为加尔文宗神学的基础；关于“预定”之说，在其神学中居于核心地位。据其教说，世人的命运皆由上帝预定，任何“功德”、“善行”均无济于世。其有关“尘世使命”、“寡欲清廉”的观念，反映了“克己节俭”精神。又据加尔文宗看来，政治目标应从属于在世间建立“上帝之国”；“圣典”中的“上帝之言”，乃是信仰之基础。1536年，让·加尔文在瑞士发表其主要著作《基督教原理》；1541年起，开始在日内瓦进行活动。始于16世纪中叶，加尔文宗始分布于瑞士境外——法国（胡格诺派）、荷兰、德国、匈牙利、波兰。时至今日，改革派和长老会的教会以及公理宗，成为加尔文宗的代表者。——译者注


〔180〕
 长老会（Пресвитерианство；Presbyterian Church），基督教新教主要宗派之一，属加尔文宗；该派主张由教徒推选长老，与牧师共同治理教会，故称。约·诺克斯（1505～1572年），在苏格兰建立长老会教会，主张共和制教会体制以及复归原始基督教。《威斯敏斯特信纲》（1648年）阐述了长老会教义的基本原则；正统加尔文主义的精神（“因信称义”、绝对“预定”），为长老会所谨遵恪守。时至今日，长老会分布于苏格兰（居于国教地位）、英格兰、爱尔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区。——译者注


〔181〕
 英国国教会（Англиканизм；Church of England），因圣公会在英格兰被定为国教，故称；在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则非国教；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般不再用此称，改称“安立甘教会”（Anglican Church），亦即圣公会，建立于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时期。圣公会使天主教关于教会具有拯救力之说与新教“因信称义”之说结合混糅。就礼仪和体制而论，圣公会较之其他新教教会更接近于天主教会。圣公会中的高级教会接近于天主教，低级的教会接近于清教徒和虔敬派。形式上分立的圣公会，分布于苏格兰、威尔士、爱尔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众多国家和地区。——译者注


〔182〕
 “圣传”（Священное предание；Tradition），亦译“口传”或“教会传承”；教父时期，已有与《圣经》相并而存的所谓“圣传”，当时泛指被视为先知、使徒所口传之“上帝启示”的种种零星资料，并认为其中大多在《新约全书》成书前曾借助于口传而流行；初称“使徒圣传”，后渐扩及某些教父的著述和历代教会的传统之说，因而又称“教会圣传”。所谓“圣传”被视为具有上帝启示性质的宗教原理和章则之总和。教会通常认为：“圣传”与“圣典”具有同等价值。就基督教而论，“圣传”仅为东正教和天主教所承认。东正教会将七大公会议的文献（由罗马帝国皇帝召开，并获得东、西两派教会共同承认）、教父的著作以及古老的祀神文典归之于“圣传”。天主教会并将罗马教皇的诏令以及主教会议的决议归之于“圣传”。基督教新教教会只将“圣书”归之于“上帝启示”，而将“圣传”视为人类活动的产物。——译者注


〔183〕
 天主教认为教会为基督所创，并声称教士赋有受自天主的神秘权力，可代天主对人定罪或赦罪。而属新教的加尔文宗则认为：由于原罪，人们不论行为好坏，本身都无法改善，故“称义”全由上帝之恩宠自外赐予，与本人的内在灵性之功能无关，也同“善功”无关；见诸圣餐圣礼中的，既不是耶稣的真体血，也不仅是象征，而是通过外在形式使领受者获得上帝恩宠的证据。——译者注


〔184〕
 据加尔文宗之说，始祖亚当堕落犯罪后，整个人类的本性均遭败坏，人们无法自救；谁将得到救赎，谁将永远沉沦，早由上帝“预定”；终将得救者，皆为上帝所预先“选召”者。——译者注


〔185〕
 弗·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49页。——译者注


〔186〕
 M. 韦伯：《宗教社会学论文集》，第1卷，蒂宾根1922年第2版。


〔187〕
 马·韦伯认为：加尔文宗已经将现世禁欲主义美化为行为的圭臬，而高尚者为此身体力行的义务便成为资本主义主要动力之一。据加尔文宗之说，精神的得救和商业的成功是不可分的，因而创造了资本主义精神。在其论述中，韦伯给予基督教史、宗教社会学诸问题以极大的关注（参见其所著《基督教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基督教新教派别与资本主义精神》）。据韦伯看来，中世纪西欧基督教派别的思想意识中，形成一系列经济伦理准则；它们最充分地体现了资本主义精神。16至17世纪，这些准则为基督教新教派别所接受和发展。——译者注


〔188〕
 再洗礼派（Анабаптисты；Anabaptists），欧洲中世纪基督教新教教派，因不承认对婴儿所施洗礼之功效、主张成年后须再行洗礼，故称；公元16世纪，出现于德国、瑞士与荷兰等国度；主要成员为农民和城市平民，对封建制度及其支柱天主教会极度仇视，崇尚千年王国之说，渴望在现世实现公平社会。这一运动产生于宗教改革运动中，并在以托·闵采尔为首的“农民—平民异端”的轨道上获得发展。为了建立不承认国家对其事务的干预之自由教会，他们主张成年后再次重行洗礼。再洗礼派否定教会的教阶制度，鼓吹教会与国家分离和个人宗教信仰自由。该派追随者曾分布于德国全境以及荷兰、摩拉维亚等地区。遭受迫害的再洗礼派结合为社团（主要在德国、荷兰），为一些新教宗派（门诺派等）奠定了始基。摩拉维亚弟兄会（Моравскиебратья；Moravian Brethren），基督教胡斯派后继者的组织，前身为波希米亚弟兄会（Bohemian Brethren）。1548年前后，弟兄联盟被逐出波希米亚，改以摩拉维亚为中心，遂渐易名为“摩拉维亚弟兄会”，并进而形成与天主教全面分裂的教会；公元17世纪，成为路德宗虔敬派之一部。胡斯战争失败后，塔波尔派的一部分残存者，与从圣杯派中分离而出的不满者组成许多弟兄会，后又发展为弟兄联盟，即波希米亚弟兄会。又说，摩拉维亚弟兄会亦即捷克弟兄会，始而由农民和社会下层组成，否定封建主义之社会阶层划分的观念，呼吁一切人皆团结，宣扬安贫乐道，致力于恢复早期基督教社团的体制。——译者注


〔189〕
 贵格会（Квакеры；Quakers），基督教新教公谊会的另称；公元17世纪中叶，为英国一手工业者约·福克斯所创；宣称教会和《圣经》均非绝对权威，认为每个教徒都能直接领受“圣灵”的感化而讲道；反对举行固定化的宗教仪式，不行洗礼和圣餐礼。贵格会的社会学说可归结于这样一种论断：借助于“福音永恒真理”解决社会冲突。时至今日，英国、美国、加拿大、东非诸国均有贵格会社团。循道宗（Методисты；Methodists），基督教新教卫斯理宗的另称，提倡遵循种种道德规范，其成员遂有“循规蹈矩者”之称；18世纪产生于英国，原为圣公会的一派，主张社会改良，注重在下层群众中进行传教活动。循道宗致力于提高群众对宗教的兴趣，异常重视宣教活动，在英国和美洲地区广为传布。浸礼宗（Баптисты；Baptists），公元17世纪前期，产生于英国以及流亡荷兰的英国人中，反对给婴儿行洗礼，认为领洗者须达到可理解受洗意义的成年期。其创立者为英国公理宗成员（因逃避英国国教会的迫害而流亡荷兰）。浸礼宗部分人遵循加尔文宗的传统，认为早在创造天地之前便预定：一些人（“被造者”）得救，另一些人（一般浸礼宗成员）难免死亡。浸礼宗另一部分成员则坚持阿明尼乌之说，认为上帝普救一切信基督者。浸礼宗并宣扬信徒皆圣徒，否定神职人员为信徒与上帝之中介。浸礼宗在欧洲许多国家以及亚洲、非洲、美洲均有活动。门诺派（Меннониты；Mennonites），其成员为荷兰和瑞士追随再洗礼派宗教改革家门诺·西门斯之说者；因反对贵族、地主和教会的土地占有制和婴儿受洗，门诺·西门斯辞去神甫职务而参加再洗礼派，并于16世纪在荷兰创立这一基督教新教派别。门诺·西门斯宣扬对现实和解、不使用暴力，主张道德自我完善。门诺派始而分布于荷兰和德国，后延及其他国家。——译者注


〔190〕
 老公教会（Старокатолики；Old Catholic Churches），为独立的教会社团。1870年，天主教会在梵蒂冈公会议上宣布“教皇永无谬误”的信条，激起德国天主教会一部分领导者、有识之士以及以德林格为首的42名慕尼黑大学教授的坚决反对。1871年，慕尼黑大学教授、神甫德林格（又译“窦林格尔”、“多林格尔”）脱离天主教会，并宣布成立继续保持公教会传统的、独立的教会（又译“老公会”）。老公教会否弃“教皇永无谬误”的信条，不承认其最高权力，否定对信纲的补充——所谓“和子句”以及有关马利亚无原罪始胎的教义。老公教会拥有为数不多的信徒，分布于德国、瑞士、荷兰、法国、美国。——译者注


〔191〕
 据有关统计资料（截至1996年），罗马天主教会拥有教徒981465000，约占全世界人口的16.9％：非洲——125376000，亚洲——94250000，欧洲——269021000，拉丁美洲——408968000，北美洲——75398000，大洋洲——8452000；东正教会拥有教徒218350000，约占全世界人口的3.8％：非洲——25215000，亚洲——13970000，欧洲——171665000，拉丁美洲——460000，北美洲——6390000，大洋洲——650000；基督教新教教会拥有教徒404020000，约占全世界人口的7％：非洲——114726000，亚洲——45326000，欧洲——79534000，拉丁美洲——34816000，北美洲——121361000，大洋洲——8257000。——译者注


〔192〕
 拉特加尔人（Латгальцы），分布于拉脱维亚东部历史—文化区，属封建社会早期；公元10至13世纪，此间曾出现早期封建国家。拉脱维亚人之称谓，与其不无关联。——译者注


〔193〕
 系指基辅罗斯，东支斯拉夫人早期封建国家，为兼并基辅罗斯后所建，疆域北起芬兰湾和拉多加湖，南至第聂伯河中、下游地区；10世纪末，定基督教为国教。11世纪，正教传入基辅罗斯等地区。俄罗斯正教会获得当权者的支持并处于其制驭下。——译者注


〔194〕
 系指基辅罗斯，东支斯拉夫人早期封建国家，为兼并基辅罗斯后所建，疆域北起芬兰湾和拉多加湖，南至第聂伯河中、下游地区；10世纪末，定基督教为国教。11世纪，正教传入基辅罗斯等地区。俄罗斯正教会获得当权者的支持并处于其制驭下。——译者注


〔195〕
 主教公会（Святейший синод），为俄罗斯正教会的最高机构；据当时制定的“宗教规程”，最高神职人员可充任主教公会成员，但必须宣誓忠于沙皇。主教公会有权决定教会重大事宜，任免大主教和主教，审理各区教务。——译者注


〔196〕
 斯特里戈利尼克派（Стригольники），公元14世纪下半期公开的反封建运动，发生于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等地区，带有中世纪的异端色彩。参加者为城市的下层群众和低级神职人员，其矛头指向社会的不平等、教会的精神压迫以及僧侣的恣意妄为。斯特里戈利尼克派对神品（基督教神职人员权力、职司的品级）之神圣起源和本性持异议，因而否定教阶制度以及圣事中的圣餐、告解、洗礼，给予俗者以布道的权力，要求教会清廉，取缔作为特殊团体的神职人员，将其职能赋予俗者。其纲领与西欧的城市“异端”相近似。教会在统治当局的支持下对其成员进行残酷的迫害和镇压。日德人派（Жидовствующие），为革命前文献中对公元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诺夫哥罗德和莫斯科之异端分子的统称（“日德人”为对犹太人之蔑称），已为苏联历史学者所废弃；因其创始者被称为“日德人斯哈里亚”，故名。其成员为城市居民，否定教阶制度，并有“圣像破坏”情绪，对三位一体说持之以批判。——译者注


〔197〕
 斯特里戈利尼克派（Стригольники），公元14世纪下半期公开的反封建运动，发生于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等地区，带有中世纪的异端色彩。参加者为城市的下层群众和低级神职人员，其矛头指向社会的不平等、教会的精神压迫以及僧侣的恣意妄为。斯特里戈利尼克派对神品（基督教神职人员权力、职司的品级）之神圣起源和本性持异议，因而否定教阶制度以及圣事中的圣餐、告解、洗礼，给予俗者以布道的权力，要求教会清廉，取缔作为特殊团体的神职人员，将其职能赋予俗者。其纲领与西欧的城市“异端”相近似。教会在统治当局的支持下对其成员进行残酷的迫害和镇压。日德人派（Жидовствующие），为革命前文献中对公元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诺夫哥罗德和莫斯科之异端分子的统称（“日德人”为对犹太人之蔑称），已为苏联历史学者所废弃；因其创始者被称为“日德人斯哈里亚”，故名。其成员为城市居民，否定教阶制度，并有“圣像破坏”情绪，对三位一体说持之以批判。——译者注


〔198〕
 旧礼仪派（Старообрядчество），为俄罗斯正教派别。公元17世纪，沙皇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委任尼康为牧首，着手进行改革，以消除各地教会在礼仪上的差异。俄罗斯正教中反对尼康教会改革的宗教派别，即统称“旧礼仪派”。这些派别产生于俄罗斯正教会的分裂，皆拒不接受牧首尼康于17世纪下半期进行的改革（主要归结于礼仪）。礼仪的改革并非由地区代表会议最先推行，而是借助于牧首的个人权力，使教会从属于君主专制国家。支持分裂的力量之社会成分十分驳杂，既有世袭贵族、富商，又有农民和城市贫民；旧礼仪派中因而派别林立（主要分为教堂派和反教堂派）。旧礼仪派许多教团后趋于瓦解，并入其他派别。尼康派（Никонианы），为俄罗斯正教派别。1653至1656年间，牧首尼康进行改革，修订《圣经》译文，统一宗教礼仪；这一改革的支持者即称为“尼康派”。尼康并依据拜占廷范本修订礼仪典籍和所谓“圣书”，改革宗教礼仪，诸如：以三指画十字而不用两指、改变祈祷时的行动方向、唱赞美诗时三次重复“哈利路亚”、改变十字架的样式等。其改革导致维护旧礼仪的运动，进而引起教会的分裂。——译者注


〔199〕
 敌基督（Антихрист；Antichrist），《圣经》中用语，意即“反对基督者”，尤指“以假冒基督的方式反对基督、破坏基督之工作者”。据《启示录》之说，在世界末日和基督复临前，敌基督将出现，同基督教会进行最后的斗争，最终将被基督战胜和消灭。“敌基督”一词，仅见诸《约翰一书》（2：18）。教会往往将《启示录》中的怪兽、《马太福音》和所谓“使徒书信”中所说的“假基督”亦称为“敌基督”。——译者注


〔200〕
 “上帝之民”派（Секта "божьих людей"），又称“鞭身派”（Хлысты）、“基督信者派”（Христововеры）；公元17世纪末、18世纪初产生于俄罗斯中部诸省的佃农中，后为役农传入城市。该派认为：人可与“圣灵”直接相通，最“纯正”者可与“圣灵”相合，而成为基督的化身。所谓“上帝之民”派、基督信者派，其创立者为达尼尔·菲利波维奇，以极端禁欲主义和神秘主义著称，反映了一部分农民对地主和东正教神职人员的反抗。他们的祈祷为一种集体的舞仪，伴之以恣肆亢奋的游列、自虐、自苦、呓语和预言，信者往往陷于迷狂。阉割派（Скопцы） ，18世纪60～70年代自基督信者派中分离而出，主张超脱世俗生活、禁绝性欲，宣扬以阉割“拯救灵魂”。阉割派的禁欲采取极端的形式。其思想意识反映：悲观和绝望、面对社会不公而深感软弱无力。其祈祷方式亦与基督信者派相近似。——译者注


〔201〕
 反仪式派（Духоборцы），旧俄罗斯一宗教派别，属精神基督派，不承认神职人员、隐修、殿堂、教会圣事，拒不敬拜十字架和圣像，认为“人便是上帝的殿堂”、“活的圣像”即是人、人是“上帝之美妙的、奇异的创造”。对反仪式派说来，基督乃是神的理性体现于其身的普通人。他们将上帝视为“世界之爱”、“超智”、“永恒之善”。据他们看来，上帝“存在于义者中，并体现于选民之身”。其宗教观念乃是农民对建立公正的社会制度之乌托邦式憧憬的反映。——译者注


〔202〕
 莫罗勘派（Молокане），俄国精神基督派的一支，19世纪60年代产生于农民、市民阶层和商人阶层，因将其教说称为“纯精神的牛乳”（俄语Молоко“莫罗科”），故称。他们对东正教的教阶制度、隐修、圣像、圣骸、圣者亦持否定态度，将《圣经》视为真理的唯一源泉，并从精神的（即伦理的）角度对《圣经》进行阐释。对于基督教的圣事，莫罗勘派基于“精神”加以阐释。据他们看来，人们生存的真正意义、获救和福乐在于：展示上帝在人中所确立的善的本原、实现人之道德完善。莫罗勘派持守“因信获救”的观念，力主摒弃上帝与世人之中介，因而与基督教新教派别相接近。莫罗勘派为俄国精神基督派中人数众多的宗派之一（其信徒近百万）。——译者注


〔203〕
 精神基督派（Духовные христиане），为改革前旧俄罗斯宗派之若干派别的统称。这些派别的产生，乃是农民群众对封建—地主制度以及将其神圣化的东正教会之抗议所致。18世纪60年代，精神基督派分裂为莫罗勘派和反仪式派。精神基督派成为“永恒的”、“神圣的宗教真理”之维护者，呼吁其追随者不笃信“外在的律则”，而信仰“内在的”、体现于“精神和理性真理以及人之良知中者”。他们否定崇拜偶像，而要求崇拜人；据说，人为圣灵所寄寓。精神基督派并要求对人的理性、人自身的价值、人的自由意志、人的尊严和信仰、人们生活的道德准则等予以充分关注，并倡导“人的自制”、“其灵魂强有力”、“未来之自由和平等”等观念，其中不乏深刻的人文主义精神。其理想反映了农民群众对未来的憧憬。——译者注


〔204〕
 右翼兄弟会（Десное братство），亦即伊里因派（Ильинцы），又称“犹太复国信息派”（"Сионскаявесть"）；19世纪40年代，上尉Н. 伊里因创立于乌拉尔地区。其教说为犹太教与基督教之浑融体。据伊里因看来，最高的存在为独一圣父耶和华，而非三位一体；任何人只要恪守该派规约，皆可臻于神圣的和精神完善的境界，皆可如同基督成为神人；耶和华将统率忠于他的耶和华派（约14.4万）战胜撒但势力，耶和华派的千年王国继之来临。在伊里因派的礼仪中，基督教节期为犹太教节期所取代。——译者注


〔205〕
 施通达派（Штундисты，来自德文Stunde，意即“时刻”，意指“为垦殖者庄园的雇农诵读经文的时刻”）；19世纪下半期，在信奉基督教的西方移民影响下产生于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农民中；对正教会持反对态度，并否定“圣事”。其教说大多与反仪式派和莫罗勘派相近似，甚至混融难分。所谓“施通达教派”，与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富农所设置的宗教座谈会和“圣经课”紧密相关，广泛见诸农民和手工艺者中。他们反对剥削和拥有巨额私有财产，视之为邪恶之源，主张公平分配地产，并将其社会愿望的实现寄托于上帝，自称“真正的基督徒”，谴责“横行霸道”，并在社团内建立互助会，举办慈善事业。19世纪末期，最激进的分子与该派决裂，温和派在其中居于主导地位，后渐与浸礼宗相合。——译者注


〔206〕
 费·罗·德·拉梅内为法国天主教活动家、神甫，被视为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奠基人之一，基于基督教新柏拉图主义立场，对宗教教说加以维护和论证。他主张限制教会权力，因而遭到教会领导集团的谴责，后与教会断绝关系。1830年的七月革命期间，他转而赞成资产阶级共和制，主张教会与国家分离、人人享有选举权。据他看来，凭借基督教的爱和道德自我完善可防止社会革命和改善社会制度。他的这些观点，对基督教社会主义（特别是现代主义的社会学说）有着巨大的影响。所谓“基督教社会主义”，产生于19世纪30至40年代，其主旨在于赋予基督教以社会主义色彩，并使其适应现代的历史条件。其许多活动家力图使被剥削者摆脱贫困和受压制的状况，而他们所指出的途径和手段却是不现实的。——译者注


〔207〕
 基要主义（Фундаментализм；Fundamentalism），基督教新教一些自称“保守”的神学家为反对现代主义（特别是圣经评断学）而形成的神学主张，其要义为认定：《圣经》字句无谬误（力主对《圣经》进行符合其字句的阐释，而不允许对任何一部分的内容采取稍许批判的态度），耶稣基督是神，耶稣为童贞女马利亚因“圣灵感孕”所生，基督为人代赎并罹难而使人类同上帝重新和好，基督将以肉身再次降临人世。该派曾编写12本小册子，总题名《基本要道》。所谓“基要主义”，广义说来，系指这样的派别，它们宣称教义永恒不变，要求逐字逐句接受所谓“圣典”中的预言和神迹，力主对一切传统的宗教仪规谨遵恪守；狭义说来，则指出现于美国基督教新教派别中的最保守者之主张，被视为对基督教中神学现代主义和自由主义之否定的反映。1910年以后，其主张被称为“基要主义”。基要主义者要求加强对基本教义的信仰，特别是对《圣经》绝无谬误的笃信，绝不允许对《圣经》采取批判的态度。1919年，世界基督教基要主义协会在美国费城宣告成立；20世纪20年代，为其鼎盛时期。迨至20世纪30年代，基要主义运动趋于衰落。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基要主义者再度积极活动。——译者注


〔208〕
 现代主义（Модернизм；Modernism），19世纪末、20世纪初天主教内的一种神学思潮，主要流布于中欧、西欧，主张以现代哲学、历史和科学知识对传统教义和《圣经》另行阐释。20世纪基督教新教一种神学思潮，亦用此称。它主张调和基督教教义与现代科学之间的矛盾，提倡在肯定《圣经》体现上帝“启示”的前提下，对《圣经》经文和历史背景进行“不带既定成见”的批判性探讨。所谓“现代主义”，旨在使宗教和神学适应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以及业已改变的信教者的意识。其目的在于：巩固宗教思想意识的阵地，克服信仰危机。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梵蒂冈谴责路·迪尚等的神学著作（他们在其著作中主张对一系列陈旧的观点进行修正）。在第2次梵蒂冈公会议上，现代主义者们的观点占了上风。所谓“温和改良”的立场，现已为东正教和基督教新教许多教会所赞同。——译者注


〔209〕
 据有关统计资料（截至1996年），全世界穆斯林约11.26亿，约占全世界人口的19.4％：亚洲（苏联诸地区未计算在内）——约7.78亿（约占该地区人口的22％），非洲——约3.09亿（约占该地区人口的41％），欧洲——约3200万（约占该地区人口的4.4％），美洲——约700万（约占该地区人口的0.9％），大洋洲（澳大利亚和太平洋岛屿）——约40万（约占该地区人口的1.3％）。


〔210〕
 哲布勒伊来（吉卜利里）为伊斯兰教所信四大天使之一。相传，安拉遣他在麦加郊外希拉山洞向穆罕默德传达神谕，使其“受命为经”，并启示《古兰经》经文。《古兰经》载：“你说：‘凡仇视吉卜利里的，都是因为他奉真主的命令把启示降在你的心上，以证实古经，引导世人，并向信士们报喜。’”（《古兰经》2：9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中文版）——译者注


〔211〕
 “苏拉”（阿拉伯文Sura，意为“章”），一译“苏赖”，伊斯兰教经注家据经文“降示”先后将其分别归入麦加时期（即“麦加篇章”）和麦地那时期（即“麦地那篇章”）。“麦加篇章”约占全部经文的2/3。《古兰经》共114章。各章长短差异极大；一般说来，长章居前，短章居后；然而，并不尽然（譬如，第2章最长，第4、5、6、7、10等章亦较长，第103章最短）。各章均有章名，各章之间并无内在联系。——译者注


〔212〕
 赞念，为有形有声之念，伊斯兰教规定信徒以此赞颂安拉，主要为口诵清真言、诵读经典（从《古兰经》中节选的赞词）和宗教赞美诗等，并有大赞和小赞之分。——译者注


〔213〕
 “火狱”（阿拉伯文Jahannam），伊斯兰教所信后世受苦受难之所。据说，所谓“火狱”（音译“哲罕南木”，又译“多灾海”；通用波斯语的穆斯林称之为“垛子海”）；据说，为烈焰飞腾之海；堕入其中者，颈系枷链，受尽痛苦和磨难；是叛教者和经末日审判确认为作恶者的后世之归宿。信末日审判（“信后世”）为伊斯兰教的五大信仰之一。——译者注


〔214〕
 “逊奈”（阿拉伯文Sunnah），原意为“行为”、“道路”，系指穆罕默德创教过程中的种种行为、举止、所参与的活动以及所默认的行为等；其弟子传述并仿效，最终汇集于“言行录”，被视为穆斯林生活和行为的准则。“圣训”（阿拉伯文Hadith，音译“哈底斯”），原意为“传闻”、“传述”，后专指穆罕默德言行的传述。在创立伊斯兰教过程中，穆罕默德尚有一些非“启示性”言论以及种种举止和活动。这些世代口头传述的言行，成为“圣训”的基本内容。——译者注


〔215〕
 逊尼派（阿拉伯文Sunni），原意为“遵守逊奈者”，自称“正统派”，伊斯兰教之教派，与什叶派相并而立；除《古兰经》外，并依据六大“圣训集”确立教说，以此为其立法依据；世界穆斯林大多属此派。据有关统计资料（截至1996年），逊尼派在全世界穆斯林（1126325000）中约占83％；在非洲以及亚洲大多数国家（除伊朗、伊拉克、巴林、阿曼、黎巴嫩、阿塞拜疆等外），大多数穆斯林属逊尼派。——译者注


〔216〕
 克尔白（Kaaba；阿拉伯文Ka'bah），原意为“立方体形的房屋”，系指麦加圣寺内一座方形石殿。克尔白曾被古阿拉伯人奉为神圣，为多神教徒祀神献祭的中心。623年，穆罕默德将其定为伊斯兰教徒礼拜朝向。630年，穆罕默德进占麦加，清除殿内外偶像，改为清真寺，克尔白遂成为穆斯林的朝拜中心。据伊斯兰教之说，该殿为阿丹依照天界的原型所建，后在洪水泛滥时被毁，易卜拉欣与其子伊斯玛仪予以重建；天使哲布勒伊来（吉卜利里）递交的一块黑石，为后人镶置于石殿东南面的壁上。——译者注


〔217〕
 哈尼夫派［阿拉伯文Hanif，意为“脱离（偶像崇拜）者”，后演化为“崇正者”］，公元6世纪末、7世纪初在阿拉伯民族的古老传说以及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影响下出现于阿拉伯半岛的一神信仰者。他们反对多神信仰和偶像崇拜，反对分食祭奉偶像之牺牲，反对溺婴，没有严格的仪规，不从事布道说教，提倡隐修，以求与神“合一”，致力于寻求正统一神教的思想。“哈尼夫”为《古兰经》中一称谓，系指真正信主独一的人（特别是易卜拉欣）。在伊斯兰教兴起以前的阿拉伯半岛，确有一些人既不信犹太教和基督教，又否弃古代诸神，从而为伊斯兰教的兴起铺平道路。回溯其时，有知识的阿拉伯人渴望遵循原有的正教，即《古兰经》中所说的“易卜拉欣的正教”。他们自称为“哈尼夫”。——译者注


〔218〕
 《古兰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中文版。


〔219〕
 “希吉拉”（阿拉伯文Hijrah，意为“迁徙”、“出走”），系指穆罕默德于622年9月由麦加迁至麦地那。穆罕默德去世后，其信徒为志此事，将那一年视为伊斯兰教历元年，并将该年阿拉伯太阴历的岁首（相当于公元622年7月16日）视为教历元年元旦（经第2任哈里发欧麦尔规定）。——译者注


〔2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26页。——译者注


〔221〕
 参阅Н. А. 斯米尔诺夫《现代伊斯兰教》，莫斯科1930年版第7～13页。


〔222〕
 据伊斯兰教之说，安拉之最著名的6位使者在315位使者中享有“特殊的头衔”：阿丹——安拉的密友，努海——安拉的预言者，易卜拉欣——安拉的至交，穆萨——安拉的代言人，尔撒——安拉的灵气，穆罕默德——安拉的使者，又被视为最后一位使者、最伟大的先知。相传，穆罕默德曾声称：他受安拉的恩赐，乘飞马一夜之间作麦加到耶路撒冷之行，并随天使哲布勒伊来（吉卜利里）一同登霄遨游，黎明返回麦加。于是，耶路撒冷成为伊斯兰教的圣地。——译者注


〔223〕
 所谓天使（阿拉伯文Mala'ika），系指听候安拉差遣的“天神”。据说，天使由“光”造成，圣洁无邪，遍布天界和人间，充任安拉的“钦差”，传达安拉的启示，记录世人之行，亦有堕落为恶魔者。据《古兰经》所述，天使（天神）为有翼的使者。“一切赞颂，全归真主——天地的创造者！他使每个天神具有两翼，或三翼，或四翼。他在创造中增加他所欲增加的。”（35：1）天使听命于安拉，成为安拉与众先知和世人之中介。伊斯兰教所信的天使中最著者有4位，亦即：哲布勒伊来（《古兰经》中译本中译为吉卜利里），负责传达安拉的启示；米卡伊来（米卡里），负责观察宇宙，掌管人间之事；阿兹拉伊来，专司与死亡有关的事宜；伊斯拉非来，司未来吹响末日审判之号角。此外，尚有司墓中事宜的天使蒙卡尔和纳基尔、分别司记录善行和恶行的天使、司掌火狱的天使、负责支撑和护持安拉宝座的天使等等。——译者注


〔224〕
 “镇尼”（阿拉伯文Jinn），古阿拉伯人原始信仰中非神灵的有灵性者，性残暴。据《古兰经》所述，镇尼由安拉以无烟之火造成，有善恶之分，无定形而有性别之分，偶尔现身为人形。据说，穆罕默德领受安拉启示（颁降）的经文时，他们之中的使者也在一旁聆听，并予以传布。后因一些人向其吁求，一些精灵遂骄傲起来。违背安拉之命而不向人祖阿丹跪拜的镇尼，称为“易卜劣厮”。易卜劣厮后又诱惑阿丹及其妻以及不敬安拉者犯罪，将与罪人同入火狱。其始祖为迦尼，即晒依陀乃。《古兰经》中对诸如此类精灵叙述颇多：“你说：我曾奉到启示：有几个精灵已经静听，并且说：‘我们确已听见奇异的《古兰经》，它能导人于正道，故我们信仰它，我们绝不以任何物配我们的主。’赞颂我们的主的尊严！”（72：1～3）“‘曾有一些男人，求些男精灵保护他们，因而使他们更加骄傲。’”（72：6）“我确已创造你们，然后使你们成形，然后对众天神说：‘你们向阿丹叩头。’他们就向他叩头，唯独易卜劣厮没有叩头。主说：‘当我命令你叩头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叩头呢？’他说：‘我比他优越；你用火造我，用泥造他。’主说：‘你从这里下去吧！你不该在这里自大。你出去吧！你确是卑贱的！’”（7：11～13）“真主说：‘你去吧！他们中凡顺从你的，火狱必定是他们和你的充分的报酬。’”（17：63）“当时我对众天神说：‘你们当向阿丹叩头。’他们就叩头，但易卜劣厮除外。我说：‘阿丹啊！这确是你的仇敌，也确是你的妻子的仇敌，绝不要让他把你们俩逐出乐园，以免你们辛苦。你在乐园里必不饥饿，必不裸露，必不口渴，必不感觉炎热。’嗣后，恶魔诱惑他说：‘阿丹啊！我指示你长生树，和不朽园好吗？’他俩就吃了那棵树的果实，……”（20：116～121）“将被投入火狱中的，是他们和迷误者，以及易卜劣厮的一些部队。”（26：94、95）“惟易卜劣厮自大，他原是不信道者。”（38：74）所谓“精灵”这一形象，在《古兰经》中异常繁复，为众多学者所关注。据学者探考，“晒依陀乃”（“色旦”、“撒旦”），似与《圣经》中的“撒但”以及前伊斯兰教的传说中的精灵不无关联。据说，在前伊斯兰教时期的古代阿拉伯地区，曾有非人格的神幻形象为人们所信奉；又说，古代阿拉伯多神教中不乏骄横的精灵形象。诸如此类神幻形象，与“镇尼”等精灵形象之缘起似有某种关联。——译者注


〔225〕
 伊斯兰教教义中的五件基本信条为：（1）“信安拉”——信安拉为宇宙万物的创造者和恩养者、唯一的主宰，为全能全知、至仁至慈之神，为无形象、无所在又无所不在之神，为无始无终、永生自存、独一无二之神；（2）“信天使”——信天使为安拉所造，受安拉的差遣，各司其职；（3）“信经典”——信《古兰经》是通过穆罕默德降示的最后一部经典；（4）“信先知”——信先知为安拉所差遣，穆罕默德为最后一位使者；（5）“信后世”——信世人要经历今生和后世，“世界末日”来临时要进行“总清算”。又说，“信前定”，即信世间一切均由安拉前定，亦为其基本信仰，与上述五件基本信条通称“六大信仰”。——译者注


〔226〕
 穆罕默德创立伊斯兰教之际，摒弃古代阿拉伯众部落和居民所信奉之神，独尊安拉为独一真神。后人根据《古兰经》经文列举安拉的99尊称，其中尤以“至仁的”、“至慈的”、“万能的”、“永恒的”、“至宥的”、“至睿的”、“至赦的”、“至大的”、“至尊的”、“全聪的”、“全知的”、“全能的”等屡屡见诸其各章。《古兰经》开宗明义第一章载：“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　一切赞颂，全归真主，全世界的主，至仁至慈的主，报应日的主。我们只崇拜你，只求你佑助，求你引导我们上正路，你所佑助者的路，不是受谴怒者的路，也不是迷误者的路。”（《古兰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中文版）所谓“念功”，为伊斯兰教的五项基本功课之首，即念诵清真言（Shahadad，意即“作证”），以表白自己的信仰纲领：“除安拉外，再没有神，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以坚定其信仰。——译者注


〔227〕
 礼拜（阿拉伯文Salat，音译“撒拉特”；波斯文Namaz，音译“乃玛孜”），伊斯兰教的“五功”之一；每日5次的礼拜，分别在晨、晌、晡、昏、霄行之，另有每周星期五午后的主麻拜（亦称“聚礼”）、每年开斋节和宰牲节的礼拜（合称“会礼”）。

净礼（阿拉伯文Tahara，音译“塔哈勒”），又称“净化”，穆斯林在举行宗教功课之礼拜前旨在使自身和礼拜处所洁净的宗教仪式，包括沐浴、净衣、洁处等；有“大净”和“小净”之分，分别行于“大秽”和“小秽”之后。此外，尚有所谓“代净”，亦即：穆斯林在必须进行“大净”或“小净”时，无净水或因病无法实施之，可行象征性的“净仪”。

天课（阿拉伯文Zakat，音译“札卡特”），伊斯兰教的“五功”（念功、拜功、斋功、课功、朝功）之一。伊斯兰教法定的施舍，即“奉主命而定”的宗教赋税，亦即：凡理智健全的穆斯林，其财产达到规定限额时，应按一定的税率缴纳“天课”，又称“济贫税”。

斋戒（阿拉伯文Sawm），伊斯兰教的“五功”之一。教法规定，成年穆斯林在教历莱麦丹月（斋月）封斋一个月，即每天自日升前到日落禁绝一切饮食和房事等。据《古兰经》规定，除病人和旅客可延缓时日补斋或以施舍补赎外，全体穆斯林逢此月均应斋戒。——译者注


〔228〕
 朝覲（阿拉伯文Hajj，音译“哈吉”），伊斯兰教的“五功”之一，穆斯林朝拜麦加之克尔白的一系列宗教仪礼的总称。629年，穆罕默德参照古阿拉伯朝覲仪式而定。据其规制，凡身体健康、具有路费和旅行条件的穆斯林，不分性别，一生中须在希吉拉历12月内集体朝覲克尔白一次，并于教历12月9日进驻阿拉法特山集体参加大典，称为“大朝”或“正朝”。除朝觐季节外，个人在任何时候均可单独赴麦加朝觐，称为“小朝”，亦称“副朝”或“巡礼”。《古兰经》载：“你们当为真主而完成大朝和小朝。”（2：196）——译者注


〔229〕
 《古兰经》载：“为主道而施舍财产，施后不责备受施的人，也不损害他，这等人，在他们的主那里，要享受他们的报酬，他们将来没有恐惧，也不忧愁。”（2：262）“如果你们公开地施舍，这是很好的；如果你们秘密地施济贫民，这对于你们是更好的。这能消除你们的一部分罪恶。真主是彻知你们的行为的。”（2：271）“吃重利的人，要像中了魔的人一样，疯疯癲癫地站起来。这是因为他们说：‘买卖恰像重利。’”（2：275）“真主褫夺重利，增加赈物。真主不喜爱一切孤恩的罪人。”（2：276）“如果债务者是窘迫的，那末，你们应当待他到宽裕的时候；你们若把他所欠的债施舍给他，那对于你们是更好的，如果你们知道。”（2：280）——译者注


〔230〕
 据历史记载，穆罕默德逝世后，阿拉伯半岛曾一度出现动荡混乱的局面。首任哈里发艾卜·伯克尔迅速平息各部落的反叛，巩固了其统治地位，建立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并开始对外用兵。——译者注


〔231〕
 艾卜·伯克尔在其在位期间（632～634年）派出11路大军平息阿拉伯半岛各部落的暴动，完成了半岛的统一。欧麦尔在其在位期间（634～644年）相继征服叙利亚、伊拉克、巴勒斯坦、波斯和埃及等地。奥斯曼在其在位期间（644～655年）继续向外扩张，征服亚美尼亚和北非，并镇压波斯等地的反抗，扩大了哈里发国家的版图。——译者注


〔232〕
 拜占廷帝国，即东罗马帝国。公元7世纪初，阿拉伯帝国兴起，东罗马帝国相继失去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等地。——译者注


〔233〕
 萨珊王朝（Sassanian Dynasty），波斯一王朝（公元224～651年）。公元4～5世纪，曾爆发大规模起义；后又连年用兵，国势渐衰。公元637、642年，阿拉伯人两度大败萨珊王朝之军，萨珊帝国一蹶不振。651年，其末代王遇害，王朝随即覆亡。——译者注


〔234〕
 公元661年，叙利亚总督穆阿维耶（穆阿威叶）创立阿拉伯哈里发王朝，向西扩张至北非与西班牙，向东占领波斯等地，是为倭马亚（伍麦叶）王朝；公元750年，为阿拔斯王朝取代。阿拔斯王朝鼎盛时期，其领土跨欧、亚、非三洲。——译者注


〔235〕
 阿富汗古尔部落将领顾特卜－乌德－丁·艾伯克，在印度半岛北部建伊斯兰王朝（1206～1290年），即所谓的奴隶王朝；后又有卡尔奇王朝（1290～1321年）、图格拉克王朝（1321～1414年）。以上3王朝统称“德里苏丹王朝”。巴赫马尼王朝，为1347～1526年间突厥人在印度半岛中南部所建伊斯兰国家。莫卧儿帝国，为1526年兴起于印度半岛北部的伊斯兰国家；迨至18世纪，已渐衰微。——译者注


〔236〕
 布加尔人（Бугары，亦称“保加尔人”（Богары，为公元8至14世纪建立于伏尔加－卡马地区之封建国家的居民，属突厥语民族。——译者注


〔237〕
 什叶派（Шиизм；来自阿拉伯文Shi'ah，原意为“追随者”，专指“拥护阿里”者），与逊尼派相并而立；只承认阿里及其后裔为穆罕默德的合法继任者，称其政教合一的首领为“伊玛目”，认为他们受安拉保佑，从不犯错误，并笃信：末代伊玛目已隐遁，将以救世主（马赫迪）身份重返，那时将出现公正和幸福的时代；强调《古兰经》的“隐意”，另奉有本派的“圣训”（即“四圣书”——《宗教学大全》、《教法学家不必光顾的人》、《圣训辨异》、《教法修正》）。什叶派并允许教徒在受迫害时隐瞒信仰（“塔基亚”），重视阿术拉节，崇拜圣徒和圣墓。除穆斯林公认的圣地外，什叶派并奉卡尔巴拉、纳杰夫、马什哈德、库姆等为圣地。656年，阿里继任第4任哈里发。661年，阿里遇刺身亡，穆阿维耶取得哈里发地位，建立伍麦耶王朝（又译“倭马亚王朝”）。阿里的追随者们在反对该王朝的斗争中逐渐发展，最终形成为什叶派。1502年，伊斯梅尔一世创建萨非王朝；屡经挫折的什叶派开始振兴。面对虎视眈眈的奥斯曼帝国，伊斯梅尔一世宣布十二伊玛目派（什叶派的主要支派）居于国教地位。该派主要分布于伊朗、伊拉克、巴基斯坦、印度、土耳其、阿富汗、黎巴嫩、叙利亚、沙特阿拉伯、也门、阿塞拜疆等地区。据有关统计资料（截止1996年），全世界什叶派穆斯林约1.8亿，约占全世界穆斯林的16％。——译者注


〔238〕
 公元660年，阿里发动征讨哈瓦利吉派的拿赫鲁宛之战；在其秉政期间，并爆发了骆驼之战、隋芬之战，开始出现教派之争。661年，阿里在去库法清真寺礼拜的途中被哈瓦利吉派信徒刺杀身亡。——译者注


〔239〕
 伊玛目（阿拉伯文Imam，意即“站在前列者”、“首领”、“表率”等），什叶派用以作为其所拥戴的政教首领之称谓，以阿里为第1代伊玛目。逊尼派则用以指称穆斯林领袖，与“哈里发”同义，并用以指称著名宗教学者和教法学派创始人，通常亦指“主持礼拜者”。——译者注


〔240〕
 马赫迪（阿拉伯文Mahdi，意即“为安拉引上正道者”，引申为“救世主”），始而系指被认为具有先知天赋的政治和宗教领袖，后则指人们所期待的救世主。8世纪以来，在哈里发国家，人们对现实极度不满，企望出现救世主，以使民众摆脱水深火热之苦难，马赫迪思潮遂应运而生。相传，穆罕默德曾预言：世界末日到来前，他家族中将有一位与他同名的人降临，治理世间。什叶派承袭此论，并提出救世主再现之说。嗣后，什叶派又予以发展，宣扬阿里后裔中将有马赫迪转世，即已隐遁的伊玛目将在世界末日前重入人世，伸张正义，铲除暴虐，恢复真正的伊斯兰教。——译者注


〔241〕
 萨非王朝（Safavid Dynasty），1502～1736年统治伊朗的王朝。萨非丁被视为该王朝的先祖，故名；1502年，为伊斯梅尔一世创建，是为波斯诸封建王朝之一。该王朝使伊斯兰教什叶派居于其国教地位，以期与属逊尼派的强敌——乌兹别克汗国和奥斯曼帝国相抗衡。——译者注


〔242〕
 伊斯玛仪派（阿拉伯文Isma'iliyah），伊斯兰教什叶派的主要支派之一。8世纪中叶，第6代伊玛目加法尔·萨迪克剥夺长子伊斯玛仪的继承权，引起内部分歧。约732年，伊斯玛仪去世，其追随者认为：他是第7代伊玛目，也是末代伊玛目，即“隐遁的伊玛目”，伊斯玛仪派遂告形成。该派受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建立了复杂的宗教—哲学体系，认为人与神合一的5个阶梯由5个要素构成，即：世界理性、世界精神、始初质料、空间、时间。据他们看来，《古兰经》含义有表、里两层，应借助于诠释和隐喻求得其奥义。伊斯玛仪派门派众多，主要分布于伊朗、阿富汗、印度、巴基斯坦以及中亚和非洲一些地区。19世纪下半期出现的、以阿迦汗为首的派别，在现代穆斯林世界颇有影响。据有关统计资料（截至1996年），全世界属伊斯玛仪派的穆斯林约2千万。——译者注


〔243〕
 巴达赫尚（Badakhshan），位于阿富汗东北部，南与巴基斯坦接壤。——译者注


〔244〕
 阿迦汗一世（1800～1881），为阿萨辛派之伊斯玛仪派的第46代伊玛目。阿迦汗二世（卒于1885年），阿迦汗一世的长子，印度穆斯林领导人，继其父为伊斯玛仪派伊玛目。阿迦汗三世（1877～1957），阿迦汗二世之独生子，为印度穆斯林联盟第1任主席、伊斯玛仪派的伊玛目，自称是阿里第47代后裔。他财富惊人，并以赛马、养马著称，在亚洲、非洲拥有大批信徒。阿迦汗四世（1937～），阿迦汗三世之孙，继其祖父任阿萨辛派之伊斯玛仪派的伊玛目。——译者注


〔245〕
 卡尔马特派（阿拉伯文Qaramitah，Karmatians），9世纪中叶伊斯玛仪派支派之一。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起义过程中，一些伊斯玛仪派秘密会社逐渐形成，因其创始人阿布·阿布杜拉的绰号“卡尔马特”而得名。该派承认伊斯玛仪派的领导，主张平等、财产公有等。其社会基础为农民、贝都英人游牧者、手工业者。其组织（“公社”）具有秘密性，主张以捐献的基金维持其活动，强调内部的宽容和平等。该派主张遵循以《古兰经》为依据的教义问答，反对阿拔斯王朝和逊尼派之教义。卡尔马特派在叙利亚、伊朗、阿拉伯半岛南部和中亚地区有广泛影响。——译者注


〔246〕
 阿萨辛派［Assassin；阿拉伯文Hashishi，原意为“服用hashish（大麻叶）者”］，亦称“尼查尔派”（Nizaris）〔因拥戴古埃及法蒂玛王朝哈里发穆斯坦绥尔的长子尼查尔，故名〕，伊斯玛仪派一支派，11世纪末为哈桑·本·萨巴创立的宗教恐怖团体；因其成员经常在暗杀前服用大麻叶，故名。12世纪十字军入侵时，该派势力大增，扩及叙利亚、伊拉克和黎巴嫩山区。该派现主要分布于伊朗、叙利亚、阿富汗、印度西北部、非洲东部等地区。——译者注


〔247〕
 德鲁兹派（阿拉伯文Druzes），伊斯玛仪派的支派之一。相传，波斯传道师哈姆扎与德拉齐于1019年在开罗宣称：法蒂玛王朝哈里发哈基姆为神的化身。1021年，哈基姆失踪；德拉齐前往黎巴嫩山区传播哈姆扎的教说，该派即因德拉齐而得名。其徒众崇信哈基姆为“隐遁的伊玛目”，笃信转世之说，从事秘密传教。该派将信徒分为两部分，亦即：宗教领导者，为获知神的奥秘的“知秘者”（“乌卡尔”）；普通大众，为听命于“知秘者”的“不知者”（“朱哈尔”）。德鲁兹派主要分布于叙利亚和黎巴嫩；据有关统计资料（截至1996年），属德鲁兹派者约有70万人。——译者注


〔248〕
 穆尔太齐赖派（阿拉伯文al-Mu'tazilah，原意为“分离者”），伊斯兰教派别，属公元8至12世纪，颇受古希腊—罗马哲学的影响；认为人可以仰赖安拉所赋予的能力，以理性检验宗教教条及人之行为的善恶；反对正统派的“神人同形”说，认为安拉无影无形。因笃信安拉赏罚公平，该派又称“公正派”。因主张纯粹的一神论，认为安拉的本体就是大知者、万能者、永生者、全聪者，不具有本体以外的诸德性（否则，有悖于安拉的统一性），该派又称“统一派”（与安拉的“统一性”、“独一性”相应）。据伊斯兰教正统派之说，《古兰经》是无始的；而据穆尔太齐赖派看来，只有安拉是无始的，如认为《古兰经》亦为无始的，则与多神教毫无二致。阿拔斯王朝哈里发马蒙（813～833年在位）时期，该派备受推崇；哈里发穆塔瓦吉勒（847～861年在位）时期，被宣布为非法。——译者注


〔249〕
 哈乃斐学派（阿拉伯文Hanafiyah），伊斯兰教教法学派之一，为库法人阿布·哈尼法所创。该派在制定教法时主要依据《古兰经》，审慎援用“圣训”，注重运用类比；对类比和公议的运用比较灵活，特别强调执法者的个人意见及判断的价值和必要性，并主张执法者可从实际出发“择善而从之”，故称“意见派”。哈乃斐学派（中国穆斯林大多属此派），主要隆盛于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阿富汗、吉布提、印度、巴基斯坦、中亚等地区。哈乃斐学派为逊尼派中最大的派别，其追随者约占全部逊尼派穆斯林的半数以上。沙斐仪学派（阿拉伯文Shafi'iyah），伊斯兰教教法学派之一，为巴勒斯坦人沙斐仪所创。该派在制定教法时既重“圣训”又重类比，并吸取马立克学派和哈乃斐学派两派的特点，因而有“折衷派”之称。沙斐仪学派更广泛地运用公议，而对类比则提出严格的规定。该派坚持以《古兰经》、“圣训”为立法的依据，并重视教法的实践性，在不违背伊斯兰教立法的基本原则下，因地制宜地创立新的法例，以适应不断发展和变化的实际情况。沙斐仪学派主要隆盛于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巴勒斯坦、阿拉伯半岛西部和南部、东非、印度及巴基斯坦沿海地区、斯里兰卡、马尔代夫、东南亚以及中国新疆和中亚地区。沙斐仪学派在逊尼派中仅亚于哈乃斐学派，其追随者约占逊尼派穆斯林的1/4。马立克学派（阿拉伯文Malikiyah），伊斯兰教教法学派之一，为麦地那人马立克·本·艾奈斯所创。在制定教法时，该学派除依据《古兰经》、注重公议和类比外，并参照麦地那习惯法；因其教法学体系直接基于“圣训”，又称“圣训派”或“传述派”。该派在援用“圣训”时主要依据正文；如“圣训”与社会利益相悖，则认为可修改“圣训”。马立克学派并主张：除遵循经文中律例明文外，并依据经文的正面意义及由正面意义反证而得者创立新的法例；经文的原则，须以“圣训”解释和补充；在无《古兰经》、“圣训”明文和圣门弟子言行为依据时，可依据其精神并考虑“公益”的原则而立法断案。马立克学派主要隆盛于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利比亚、苏丹、乍得和西非地区。其追随者约占全世界逊尼派穆斯林的近1/4。中世纪，该学派一度盛行于伊斯兰教徒统治下的西班牙。罕百里学派（阿拉伯文Hanabilah），伊斯兰教教法学派之一，为巴格达人伊本·罕百勒所创。该派在制定教法时严格遵循《古兰经》和“圣训”，很少借助于类比，坚决反对个人意见以及“意志自由”说，不注重运用公议，以格守经典传统著称。该派并认为：应广泛搜集“圣训”，作为教法的补充；运用“公议”须以先知门人弟子已有的公议为限；所谓类比，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方可用以解决诉讼中的问题。罕百里学派现隆盛于沙特阿拉伯。据有关统计资料，属罕百里学派的穆斯林，约占全世界属逊尼派之穆斯林的0.2％；大多分布于沙特阿拉伯、卡塔尔；阿拉伯半岛东部其他国家、印度、印度尼西亚以及北非和东非一些国家，亦有为数不多的属罕百里学派者。——译者注


〔250〕
 苏非派（Sufism；阿拉伯文Sufiyah），伊斯兰教神秘主义派别，产生于7世纪末期，接受新柏拉图主义、瑜伽派的影响；初期崇尚守清贫、修苦行和禁欲，后则宣扬神秘的爱、泛神论和神智论观念，实行内心修炼、沉思入迷，以期与安拉合一。苏非派多以诗歌表述其教义和思想，借助于隐喻对《古兰经》进行阐释，将修炼过程视为“路途”，将隐修者称为“途程中者”。公元13世纪，苏非派在西班牙和波斯有进一步发展。据苏非派看来，须经历众多阶段（诸如忏悔、禁欲、克制、守贫、忍耐、信赖安拉、沉思安拉的意旨，以及畏惧、期望、爱、断念等），并须经历众多状态（诸如冥想、隐静等），始可与神合一。一般说来，苏非派的修习通常分为4个阶段（过程）：（1）“沙里亚”——恪守伊斯兰教教规；（2）“塔里卡特”——通过祈祷、冥想与对安拉的炽爱以及所谓“心醉神迷”臻于“断念”；（3）“迈里法特”——凭借内心认识，领悟宇宙之合一于神以及善与恶等之相对性；（4）“哈克哈特”（“哈基卡特”，意即“真理”、“至道”）——与神完全同一（“神人合一”）。其活动遍及整个伊斯兰世界。——译者注


〔251〕
 德尔维希（波斯文Dervish，原意为“沿街乞讨”），亦译“苦行僧”、“托钵僧”，为苏非派教团高级成员，亦即按其教说完成修炼功课的修道士，着独特服装，仰赖乞讨和施舍为生，并在市集宣讲其哲学，招俫信徒。他们通常不婚、崇尚禁欲。在中世纪早期，德尔维希分为：游方者，往往放荡不羁；学士，其中不乏有学识者和诗人。正式教职人士斥之为异端。——译者注


〔252〕
 谢赫（阿拉伯文Shaikh，原意为“长者”），通常为伊斯兰教对教内有名望或有地位者的尊称，亦有用作对长者的尊称者。“谢赫”通常指总教长、大学校长、宗教社团负责人等。有些派别的领导人和苏非派的重要人物以及阿拉伯氏族、部落和部落联盟的首领，亦称“谢赫”。——译者注


〔253〕
 依禅（Ишаны；波斯文Ishan，原意为“长者”），苏非派社团的首领和导师，原为波斯语第3人称的复数，即“他们”，后在突厥语民族部分穆斯林中演化为苏非派“传引人”的尊称，相当于阿拉伯语中的“穆勒师德”（意即“导师”、“传引人”）。中国新疆苏非主义派别高品位的精神领袖多用此称。新疆苏非主义派别大多通常被称为“依禅派”。在新疆，除秘传种种修持学说和仪礼，依禅并发展门徒。——译者注


〔254〕
 “齐克尔”（阿拉伯文Zikr，原意为“怀念”），通常指伊斯兰教信徒念诵对安拉的颂诗、赞词，以表达对安拉的怀念和虔诚。苏非派所行一种伴之以音乐和舞蹈的、赞念安拉的宗教仪式，亦称“齐克尔”；其目的在于求得“与神合一”。届时，其成员无休止地赞念、旋转、歌唱、舞蹈，使自身臻于宗教式迷狂，最终笃信自身与神相合。——译者注


〔255〕
 “塔里卡特”（来自阿拉伯文Tariqah，意即“途径”、“方法”），系指德尔维希修炼的初始阶段；始于公元11世纪，则用以指某些德尔维希所行之一切仪礼。其要旨在于：遵照长老和导师（辟尔、依禅）的意志，全心全意致力于苦修。塔里卡特亦称“道乘”或“中乘”，系指信徒直接认识真主前所经历的道路，后又指苏非派信徒在宗教导师的指导下所经历之修炼的行程。据信，修道者通过“功修”，屏弃个人意志和个性，思念安拉，沉浸于对安拉的炽爱，最后通过“心沉神迷”而蓦然臻于更高等级。——译者注


〔256〕
 穆里德（阿拉伯文Murid，原意为“希望者”、“寻道者”），苏非派教团一般成员和修道者，完成一定苦修功课后，即可成为托钵僧。穆里德被视为见习修道士、谢赫或依禅的弟子和追随者。据说，穆里德完全听命于导师，并须时常向其忏悔和悔过。——译者注


〔257〕
 穆尔希德（阿拉伯文Murshid，原意为“引路人”），苏非派某些教团的宗教导师，负责接受和指导新参加教团的信徒（即“穆里德”）。——译者注


〔258〕
 沙米尔运动（Движение Шамиля），公元19世纪初期，沙米尔担任建立于高加索之达吉斯坦和车臣地区的军事—神权国家的伊玛目，曾领导反沙皇殖民者的斗争。19世纪20年代，该地区山民以所谓穆里德运动为宗教外衣，对不信道者进行“圣战”，以反对沙皇殖民政策和本地封建主。——译者注


〔259〕
 瓦哈比教派（Wahhabism；阿拉伯文Wahhabiyah），近代伊斯兰教派别，系反对派因其创始人为穆罕默德·伊本·阿卜杜·瓦哈布（1703～1792年）而赋予之称谓；该派自称“独一神教徒”或“一神论者”，18世纪末出现于阿拉伯半岛，主张恢复并恪守《古兰经》和“圣训”的原本精神，反对祟拜“圣徒”、“圣墓”、“圣物”，要求恢复伊斯兰教的早年教义，禁止饮酒、吸烟、跳舞和赌博，甚至禁止穿着绸缎和佩带装饰品。瓦哈比教派运动又称“清净教运动”，主张复返《古兰经》、“恢复正教”、取缔一切异端、坚持严格的一神信仰、恢复伊斯兰教的“纯真精神”。迨至1811年，瓦哈比国家形成自穆罕默德逝世以来阿拉伯半岛最强大的国家（北起叙利亚，南迄印度洋，东至伊拉克，西抵红海）。后来，瓦哈比教派主要流布于沙特阿拉伯；阿拉伯半岛其他国家、北非、印度、印度尼西亚、中亚、高加索等地区，亦有其信徒。——译者注


〔260〕
 1901年，阿卜杜·阿齐兹·伊本·沙特继位为内志王国埃米尔，继续以武力推行瓦哈比主义；1919～1925年间，兼并包括杰贝勒·沙马尔和汉志王国（即希贾兹）在内的广大地域，并相继攻占哈伊勒、麦加和麦地那；1932年，定国名为“沙特阿拉伯王国”。——译者注


〔261〕
 19世纪40至50年代，巴布教派（Babism；阿拉伯文al-Babiyah），兴起于伊朗。其创始人赛义德·阿里·穆罕默德以先知马赫迪身份公布《默示录》，声称《古兰经》已陈旧，须由安拉指派新的先知以新的“圣典”取代之。其创始人自称“巴布”，阿拉伯语意为“门”，引申为将先知马赫迪的意志传与信徒的门径。该派宣称：伊斯兰教第12位伊玛目已千年不见，即将在波斯降临。1847年，巴布自称“先知马赫迪”，并仿照《古兰经》重编新的经典，其教徒奉为“圣典”。该派并宣称：《古兰经》及种种经典业已过时，先知穆罕默德的时代已成过去，现在是新先知马赫迪降世的时代。1850年，巴布被统治当局杀害，广大城市贫民、农民和手工业者依然纷纷入教，形成一股新的力量。巴哈教派（Bahaism；阿拉伯文al-Baha'iyah），其创始人为米尔扎·侯赛因·阿里·努里，又称“巴哈－安拉”（Baha'Allah，Baha'ULLAH），意即“安拉之荣光”；主张一切人，不分种族、民族和社会地位，都是兄弟，真诚相爱；要求宽容异教、废除圣战、建立“正义的王国”。19世纪末期以来，它在美、英、德等国有所传布，但已非作为宗教，而是作为社会种族主义学说。该派创始人于1871～1874年完成《至圣书》，并以此书取代《古兰经》和巴布教派的经典《默示录》。据巴哈教派看来，安拉是超越物质的不可知的灵体，通往安拉的每条道路都是敞开的，安拉以其不可知的本体显现并创造世界万物，其表现的特殊形式就是先知们的德性。巴哈教派主张人类统一，试图对科学与宗教加以调和，主张男女权利和义务均等、人人都有受普及教育的义务，主张实现世界和平、组织世界范围统一的议会和政府。巴哈教派并主张简化宗教礼仪、减少宗教节日、缩短斋期。在日常生活方面，巴哈教派并不反对舒适和豪华。他们对行乞、独居苦修、禁欲等持否定态度。据有关统计资料（截至1996年），全世界巴哈教派的追随者约6404000人（约占全世界人口的0.1％）：非洲——1923000，亚洲——3230000，欧洲——95000，拉丁美洲——722000，北美洲——357000，大洋洲——77000。——译者注


〔262〕
 帕夏（Pasha），奥斯曼帝国和北非之高级文武官员的称号；始于13世纪，塞尔柱人最先使用；1934年，在土耳其明令废除。这一称号纯属个人，不世袭，不适用于宗教界人士。——译者注


〔263〕
 “沙里亚”（阿拉伯文Shari'ah），原意为“道路”，引申为“指明道路”；后以此指“伊斯兰教教法”，亦即所谓“穆斯林法”，被视为伊斯兰教教法、道德、教规和仪典之准则的总汇，囊括穆斯林从生到死之一生。所谓“沙里亚”的基础为《古兰经》和“逊奈”（“圣行”）。“沙里亚”承认财产私有为安拉所定之不可动摇的准则。其编订完成于近东和中东封建制度兴盛时期（公元11～12世纪）。——译者注


〔264〕
 毛拉（阿拉伯文Mawla），原意为“保护者”、“主人”，伊斯兰教学者的尊称。伊斯兰教的教职人员，有时亦称“毛拉”。中国新疆地区有些穆斯林将阿訇称为“毛拉”。——译者注


〔265〕
 卡迪（阿拉伯文Qadi），又译“卡孜”，意译“教法执行官”，即“教法官”；根据伊斯兰教教法从事宗教审判者，由所在国各级政府任命。除办理民事诉讼外，卡迪并经管宗教基金（“卧各夫”）、孤儿财产，主持婚丧事宜和仪礼。这一职位为第2任哈里发欧麦尔设立，通常从宗教学者中推选精通教义和律法的公正廉洁者任之。——译者注


〔266〕
 穆夫提（阿拉伯文Mufti），伊斯兰教教法说明者，其职责为对种种诉讼提供正式意见，作为裁决的依据。在逊尼派居于主导地位的伊斯兰国家，通常设有由穆夫提主持的、官方或半官方的教法咨询院，依据《古兰经》、“圣训”的规定，解释和裁决有关教法的问题。对有些问题，咨询院的教法学家则须运用“公议”和“类比”原则来演绎教法，作出权威性的法律性决定，并由穆夫提正式公布实施。熟谙《古兰经》和“圣训”、对教义和教法有极深造诣、在穆斯林中享有极高威望者，始可被推举为穆夫提。——译者注


〔267〕
 乌里玛［Ulema；阿拉伯文‘Ulama’，“阿里姆”（阿拉伯文‘Alim）之复数］，原意为“学者”，系指穆斯林国家负有声望的教法学家和神学家，可在大法官领导下对国政和民事提出意见或作出裁决（“法特瓦”）。“乌里玛”有时亦指由教法学家和神学家组成的机构，通常由政府控制。中世纪的穆斯林神学家和谙于决疑的教法学家，以及麦加朝觐者、师长、德高望重者，亦称“乌里玛”。——译者注


〔268〕
 谢赫－乌勒－伊斯兰（阿拉伯文Shaikh-ul-Islam，意即“伊斯兰教的长者”），始于11世纪，为穆斯林神学家（乌里玛）之尊称。16世纪中叶至1924年，土耳其之苏丹任命的穆斯林教职人员的首领（即主要穆夫提），亦用此称。在伊朗，萨非王朝期间（公元16～18世纪），沙赫所任命的主要教职法官之一，亦称“谢赫－乌勒－伊斯兰”。——译者注


〔269〕
 麻札（阿拉伯文Mazar，意为“圣地”、“圣徒墓”），主要指伊斯兰教显贵者的陵墓，通常由大门、围垣、庭院、墓室等组成，供举行宗教活动之用；有些地区并设有清真寺和经文学校，拥有大量寺产。著名的麻札多为庭院式或殿堂式的建筑。麻札的管理人员，主要为谢赫（即宗教社团的负责人、教内有声望者）。附属的礼拜寺和习经堂，一般设有伊玛目、穆安津（穆艾津，即宣礼员）和经文教师。其财产称为“卧各夫”（阿拉伯文Wakf，又译“瓦合甫”、“瓦克夫”）。——译者注


〔270〕
 参阅Г. П. 斯涅萨列夫《花剌子模之乌兹别克人中前穆斯林信仰和仪礼之遗存》，莫斯科1969年版；В. Н. 巴西洛夫《伊斯兰教中的圣者崇拜》，莫斯科1970年版。


〔271〕
 阿扎尔人（Аджарцы），高加索之阿扎尔地区居民，公元16世纪下半期至1878年土耳其统治期间，信奉伊斯兰教。——译者注


〔272〕
 “收复失地运动”（西班牙文Reconquista，意为“再征服”），公元8至15世纪，西班牙人、葡萄牙人为收复阿拉伯人所占领的土地而进行斗争；公元718年，一战告捷；1212年，又大败阿拉伯人；1492年，攻占阿拉伯人在半岛上的最后一个据点，斗争终告胜利结束。——译者注


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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姆托科洞穴的古老壁画，其上为狩猎以及与宗教信仰相关联的场面（西非）





不同民族和不同时代的宗教之历史沿革，已展现在面前。它给予我们哪些启示呢？宗教在人类的往昔居于何等地位，在现今的生活中又起有何等作用呢？

宗教不仅是观念

所谓宗教的历史，不仅是人类的理智徘徊于谬误中的历史。这是首要的、显而易见的结论。如果说宗教只不过是有关世界的虚妄观念之总和，那么，它在人类历史上的作用也必然是微不足道的。要知道，人们在前进的历程中已克服了不少谬误；这些谬误确有阻遏前进之弊。然而，人们在认识世界的途程中每前进一步，所谓谬误也势必渐次烟消云散。而宗教的景况则不同。举凡宗教，均为奇幻的、荒诞的概念所充溢；而诸如此类概念，又是如此的根深蒂固，势必同基于体验的知识格格不入。试以基督教为例。人们一般的、健全的理智（科学探考则更不待言），便可轻而易举地辨识：《旧约全书》、《新约全书》以及其他基督教典籍中，粗陋的妄说和荒诞的异想俯拾即是。然而，数以百万计的人，甚至颇多确有学识者，依然对之崇信如故。由此可见，宗教中必然存在某种与健全理智相悖的谬误所可依托者。

宗教不仅包蕴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奇幻观念，宗教又是既定的礼制、务须奉行的仪礼和献祭、不可违迕的禁忌和“塔布”；宗教又是道德和法的规范之汇集，它已成为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其影响往往及于立法、诉讼，乃至民族间的关系；宗教又是物质实体、造像、“物神”、圣像、寺庙、修道院。不仅如此，宗教又是为之献身和执著坚顽的人群——从原始的巫觋、萨满和“祈雨者”到今日之教士和僧侣、主教和宗主教（牧首）、毛拉、拉比和喇嘛。不仅如此，宗教又是教权主义社团、具有宗教倾向的政党和工会、宗教学校和大学的神学系。

甚至可以说——尽管听来颇有离奇之感，所谓宗教与其说是人与一神或多神的关系，毋宁说是人与人之间由于
 一神或多神而形成的关系，更确切地说，是由于
 有关一神或多神的观念而形成的关系。

宗教的社会载体

宗教之所以声势浩大，其主要原因无非是在于：为数众多的人和炙手可热的政治集团将自身利益（甚至纯物质利益）与宗教联结起来，而这些人和集团又构成剥削阶级社会的统治阶级或其历史前驱之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当然，这并不是说，“宗教为僧侣们所臆造”。某些轻率浅薄、对宗教一味抨击的著作家，即持此论（譬如，从18世纪的让·梅叶和西尔万·马雷沙尔到20世纪的亨利希·埃尔德曼）。宗教的根源尤为深邃。

如上所述，早在原始公社制度下，特别是在其晚期，专事法术仪式和祭仪者、宗教—法术信仰的通晓者和传承者，已不匮缺。诸如此类专门人员的分离而出，乃是日甚一日的劳动社会分工的表现之一，又是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分离之萌芽。这些专门人员不仅是宗教信仰的传承者，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其创造者。甚至不能认为：原初的、人人皆可企及和接受的部落信仰，是一蹴而就，互不相关和千篇一律地萌生于部落一切成员和单一成员的头脑中。倘若果真如此，这则不啻任何宗教奇迹所不可比拟的奇迹。种种信仰所赖以产生的条件，在每一特定的社会环境（每一特定的部落）或多或少是雷同的；而信仰本身，始而萌生于（或者，充其量可以说是被认识和领悟于）一人或若干人的头脑中，继而辗转相传——父母传予子女，老者传予少者。当然，不乏充分的论据可资推断：正是在献己于此业的专门人员的头脑中，宗教观念之形成、演变和趋于繁复，较之在他人头脑中为早，并从而传布开来。民族志学者的考察材料，大多正是来自巫觋、萨满、祭司。诸如此类材料，后来又成为该民族所持信仰之记述的基础。这一现象绝非偶然。

当然，以上所述，并不意味着复返一言以蔽之的“欺骗说”；须知，那些巫觋、巫医、萨满对其授予同部落者的一切亦持笃信（或半信半疑）态度。然而，他们既然专事此道，势必较他人更潜心于信仰之“构拟”，——此其一；势必较他人更关注于（甚至纯属物质地）诸如此类信仰在其接触者意识中的保持和强化，——此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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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原居民的树皮画：与图腾崇拜相关联之袋鼠

在阶级社会中，宗教成为名副其实的社会压迫工具。如果宗教的内蕴一概归结于人们对世界的谬误之见，那么，宗教的这一作用也就无从谈起。所谓谬误之见往往不攻自破，日常的体验无时无刻不在予以屏弃。由此可见，战胜宗教的任务之艰巨，并不在于对谬误之见的屏弃。而持无神论观点的启蒙运动者，正是执著于此论。其艰巨在于：这些谬误观念凭依于千百年来的传统，亦即业已根深蒂固的种种行为规范和章则以及为相应的场合确立之仪礼。这一传统又凭依于结为一体的、组织完备的力量，即一支由祭司和寺庙集团并诉诸教会教阶制度组成的力量。这种祭司—教会体制，正是构成宗教之基础和支柱的、直接的社会力量。至于宗教本身，在剥削阶级社会里，只不过是统治阶级庞大体制的一部分，只不过是统治阶级赖以实施思想强制的工具。对此毋庸赘述。

当然，不能将宗教施之于个人的直接的心理（以及意识形态）作用置诸脑后；人们相沿成习，每当处于逆境，特别是遭遇重大不幸，总是在宗教中寻求佑助和慰藉。这一历经千百年始渐形成的惯习，在人们心中已是根深蒂固。时至今日，仍有许多人依然在宗教中寻求慰藉。

显而易见，宗教在往昔确曾起有巨大的保守作用，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来，迄今依然在人们的生活中起有上述作用。这种作用不仅见诸纯意识形态范畴，而且见诸生活方式、法的关系、政治、经济。

这一结论，无疑使人们深感忧伤。从人类历史的早期迄至今日，人们即已受制于这一无益的、甚至确有危害的遗产，终日喘息于如此不可思议的重荷之下！多少物力和精力付诸流水，或在重重宗教的虚幻玄奥、荒诞不经的迷信和成见、不可思议的仪礼和仪典等等的禁锢下而备受熬煎，乃至趋于衰竭。通观古今，为了祭祀虚无缥缈的精灵和神祇，多少人奉献了自己最可珍贵的精力、乃至生命和亲人！

回顾往昔，发生多少次旷日持久、惨绝人寰的宗教战争，出现多少起施之于异端思想者的迫害和残杀，又有多少人因行巫之嫌而惨遭毒手！这些战争和迫害，实则往往导源于物质利益，但又无不为宗教观念所激发，而且正是宗教动机，使战争时而尤具残酷性和肆虐性。

试看诸如此类口号：“打击不信教者！”“杀死可恶的异教徒！”“消灭敌神者！”时至今日，如果说宗教战争已近绝迹，或不再具有昔日的流血形态，那么，信仰之纷争则迄今犹存。宗教依然如故：与其说它把人们结为一体，毋宁说它使人们分崩离析。如果说其作用在于结合，也无非是旨在导致变本加厉的针锋相对，似乎人类所遭受的种种纷争和仇视之苦犹嫌不足！

不仅如此，宗教传统并将沉重的经济负担加之于劳动人民。为了获得超自然之力的庇护，为了祈求超自然之力的佑助，善男信女务须举行所谓献祭，而且是名副其实的献祭。为了祀奉神灵，马里人的农民把自己仅有的一头牛宰杀，科里亚克人的渔民则将其最主要的财富——狗祭献。在陈规陋俗和迷信之力的驱使下，人们几乎穷己之所有奉献于彼岸世界，其目的无非是求得纯属虚幻的所谓实际恩惠。古代东方诸国，为数众多的奴隶和农夫、务农者和手工业者，委身于寺庙，终生为祭司当牛做马；中世纪的欧洲，几近半数农奴禁锢于主教、修道院、宗教团体所占有的土地上，饱受劳役制的折磨，任凭教会那伙寄生者敲骨吸髓。而凡此种种，均被视为奉神。时至今日，印度农民往往仍将仅余的一个卢比拱手送与发放高利贷的婆罗门，并为奉行务须恪守的仪礼和献祭耗尽仅有的积蓄。沙皇俄国的农民依然笃信：无论是为子娶亲，无论是生儿育女，抑或每逢复活节以及东正教种种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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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须对神甫有所奉赠，尽管他们已是一贫如洗。而在资本主义国家，此情此景仍然时有所见。

宗教信仰的尘世根源

绝不可忘记，宗教首先是一种社会现象。宗教，既不是像万物有灵论的创始人爱德华·泰勒所设想的那样，产生于“蒙昧哲人”的抽象之思，又不是像马克斯·米勒所推断的那样，源出于自然神话说的直观幻想，或者只不过是源出于“语言的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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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其整个演化历程中，乃至今日，宗教始终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紧密相关：从社会心理到经济，无不如此。

这种关联是相互的。一方面，宗教产生于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是为其歪曲的反映；另一方面，宗教又反作用于这些物质条件，乃至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

我们先来对前者进行探讨。宗教信仰是某种实在的现实在人们头脑中之虚幻的反映。这已成为尽人皆知的科学真理。然而，笼统地、抽象地承认这一真理，并未万事大吉。在每一具体的场合探求这一或那一宗教信仰或者仪礼的根源——尘世的、现实的根源，则要困难得多。而这正是宗教史研究的主要任务或主要任务之一。可以斩钉截铁地说，这一任务远比不厌其详地描述信仰和仪礼本身重要得多。如果我们所记述的信仰和仪礼数以十计——即使异常完尽，却未能揭示这些信仰和仪礼所由产生的尘世根源，那么，从学术观点看来，这些记述充其量只能成为嗣后某一探究者的一般原料。

本书各章所援用的、诸民族所持守的宗教观念和仪礼之事例，引起我们的关注。但是，我们所关注的并不是事例本身，而是它们与生活中某些实际现象的关联。上述观念和仪礼，正是作为诸如此类现象的颠倒反映而渐趋形成。

不可对宗教的尘世根源作简单化的理解

当然，对探求宗教信仰所赖以产生的尘世根源这一课题，不可作过分简单化的理解。要知道，诸如此类根源远不是那样浅显易见。如果认为每一宗教观念、每一宗教仪礼可直接导源于某种物质实践，这种看法同样是不可取的。在大多数情况下，问题往往要复杂得多。有一点同样不可忽视，即任何意识形态都具有相对独立性（宗教这种意识形态，亦然）。宗教观念一经产生，通常便显示巨大的稳固性。即使其所由产生的条件已有变易，宗教观念亦可留存，并在新条件的作用下逐渐演化，且彼此相互影响，通常融合杂糅，渐趋繁复。

宗教仪礼和崇拜，也是如此。然而，这一过程绝非独立的、自生的；它为社会本身的整个发展历程以及具体的历史条件所制约。尽管如此，这一过程的各个环节，如果孤立地加以探考，则很难，而且有时甚至不可能直接基于它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之物质条件予以阐述。

以上所述显而易见，无须广征博引。试从源出于古代前亚的诸宗教中略举数例。譬如，基督教的洗礼从何而来？不言而喻，无疑来自对水的洁净作用之笃信，似乎水可为领洗者涤除原罪；而这种笃信又是基于水之十分实在的属性——涤除污秽。当然，我们不可满足于此。水的这一属性尽人皆知，而惟有基督教接受新教徒时始行浸礼和注水礼——我们之所以不可满足于上述阐释，仅此一端即可说明。

由此可见，应探求基督教所行洗礼的直接根源。原来，上述洗礼为早期基督教社团袭自前亚的曼达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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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犹如它们的其他种种礼仪袭自其不同的前驱。而曼达教将水奉为洁净元素并施以敬拜之仪礼，显然沿袭古老的巴比伦仪俗，即对水神埃阿的崇拜。总之，只有在种种历史关联之漫长的序列中辗转求索，始可查明仪礼的始源。

再以犹太人和穆斯林施之于儿童的割礼为例，它同样被视为接纳进入宗教社团的标志。试图将这一仪俗的缘起归之于理智动机者，不乏其人——似乎割“阴茎包皮”是由于讲究卫生。诸如此类无稽之谈，不一而足。这一仪俗同样盛行于其他较不开化的民族；只有对此予以顾及，始可真正寻得割礼的起因。通观较不开化的民族，时至今日，所谓割礼并非施之于初生婴儿以及年满7岁的儿童，而是施之于行将进入成年期的少年。其实际作用显然在于（只不过是以过分残酷的方式）：从生理上确保加之于未届成年者的性禁忌暂且不致遭到违犯。可见，就这一地区而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这一习俗，实则溯源于这些民族之邈远的往昔。

另以所谓童贞女马利亚因“圣灵感孕”而生耶稣基督这一基督教信条为例。可以推断，该信条无非是产生于这样一种冀望——有意识的或自发的，即晓谕世人：救世主并非凡人，其生亦有异于凡夫俗子。这显然毋庸置疑。况且，许多民族，从古代的埃及人和罗马人到古代的中国人和印度人，均不乏诸如此类迷信之说，即非凡人物皆为超自然而生。上述事例并可说明妇女非与男子交合而孕这样一种观念之滥觞何在。如果不了解它溯源于远古（民族志材料即可资佐证），溯源于群婚制时代，则无法探悉其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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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水洁净的宗教性仪式（大洋洲，所罗门群岛）

回顾其时，人们对于男子在生育中的作用或是一无所知，或是颇感朦胧。始而，这种观念以图腾化身之意象的形态见之于世。

由此可见，探寻一种宗教观念或仪礼的尘世根源，绝非总是径情直遂，有时甚至徒劳无功。其原因并不在于诸如此类尘世根源从未有之，而是在于它们通常隐没于历史往昔的深层。往往只是由于实际材料匮乏，或是由于已有材料并不确凿可信，所面对之信仰、教义、仪礼的根源则难以探寻。这样一来，只好暂时停留于揣测（绝不可视之为定论），或者索性予以搁置。

诸如此类事例比比皆是，试举其一。由于现今知识所限，很难断定：为何东亚大陆的汉族、蒙古族、满族等很久以前即将苍天奉为至高神；日本则将太阳奉为至高神，而非苍天。

然而，无论就此而言，抑或就其他类似事例而论，我们对其始因毫无所知，并不意味着无始因可寻。问题无非是在于：我们目前的知识水平尚嫌不足。这种现象已是屡见不鲜。就此而论，可以说，宗教史家所面临的任务异常浩繁。

宗教对社会生活的影响

我们转入另一范畴，即宗教对人们生活各个领域及其物质基础的影响。其影响无疑是可观的。然而，它总是派生的、第二性的，而非属第一性。不知有多少学者正是以宗教的作用解释人们社会生活和物质生活中纷繁万千的现象。从宗教—法术观念中导出艺术者有之（库恩），导出家庭—婚姻规范者有之（菲斯特尔·德·库朗日），导出国家的起源者有之（弗雷泽），导出原始技术者有之（普罗伊斯），甚至有导出语言者（马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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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时至今日，上述种种虚妄之论，似乎不复拥有其崇尚者。惟有丧葬习俗，迄今仍有许多人视之为宗教—法术观念的产物。此说未必较之有关婚俗或国家政权源出于此的推断言之有据。然而，如果说不可将法术的和宗教的信仰视为这种或那种社会体制所赖以产生的始因，那么，我们绝不能否认前者对后者有所影响。至于宗教对艺术、知识、道德、法、社会生活方式、经济、政治等曾发生以及正在发生何等影响，亦应予以探讨。而这正是任何名副其实的宗教研究中另一个同样重要的课题。尽管这一领域颇多问题尚待探考，而基于上述实际事例，已可进行一些概括性的表述。

宗教与艺术

试以宗教对艺术创作的作用为例。在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从所谓上旧石器时代的岩画到当代宗教题材的绘画，这种作用昭然若揭。这是不是意味着：艺术是以宗教为滥觞呢？当然不是。

古往今来，艺术家们在何等程度上以及在何种场合为宗教情感和观念所激励，这是艺术学家所应探考的课题。而据其探考所得可知，宗教对艺术具有积极的、有益的影响之说是站不住脚的。恰恰相反，宗教观念束缚凌空翱翔的艺术幻想，宗教教条禁锢自由奔放的艺术激情。仅举数例。通观上旧石器时代洞穴的岩画，堪称菁芜并存，既有优美的写实动物画，又不乏粗陋、平庸的虚幻体形象。前者并无宗教—法术成分，后者则显然表达了某种宗教意象，似属图腾崇拜范畴。在现代澳大利亚人地区，同样是写实动物画像与原始的、并无任何艺术性可言的图腾形体和表征纷然杂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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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原居民的树皮画，似描绘亡灵之游荡

就古埃及的艺术而言，真正的艺术风格，只是见诸那些超脱仪典—宗教规范的作品（诸如奈费尔蒂蒂胸像、书吏雕塑像）。古希腊的艺术，同样是伴随摆脱传统的和宗教的窠臼这一过程而发展并臻于完美。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艺术，其景况亦然：宗教题材只不过是一种形式和假托，借以在艺术上体现绝非宗教的观念（如拉斐尔、提香、米开朗琪罗等艺术家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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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音乐也是如此：宗教题材（巴赫的宗教乐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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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扎特的《加冕弥撒曲》
〔7〕

 等），无非是借以表达纯属人之情感和观念的外壳。

多少世纪以来，艺术家、建筑师、音乐家、诗人创作了宗教题材之作，而教会人士则用以对信徒施加尤为强烈的影响，以浑厚的圣乐、美妙的雕塑和绘画以及圣像、哥特式和拜占廷式以及其他样式的教堂建筑令人倾慕折服。这正是宗教的意识形态及其代表者（教会组织）之所以强有力的原因。当然，伴随时光的推移，教会势必愈益感到难以强使艺术为己所用。近数十年来，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诸如宗教音乐、宗教绘画、宗教诗歌的创作，亦渐告终止。

宗教与道德和法

那么，宗教与道德和法的关系又是如何呢？就此而论，同样颇多问题有待探讨。据宗教的卫道士们看来，宗教正是任何道德的基础。这一观点同样得到某些倾向于自由思想的著作家的认同。另有一种观点则与此截然相反，亦即：只是在历史发展的晚期阶段，宗教始与道德相关联，始而两者并无渊源（普列汉诺夫）。以上两种看法，均属谬误。人类道德的来源并不在于宗教，而是在于作为社会的动物之人所赖以生存的实际生活条件。但是，早在公社—氏族时期，宗教信仰便负有一种使命：赋于道德规范以超自然的认可，使之得以根深蒂固。试以“塔布”（“禁忌”）体系以及成年仪式这一习俗为例。每逢举行成年仪式，则向少年传授部落的道德规范；而部落的道德规范又因祖先和成年仪式监护精灵的声威，后又因部落神的声威而趋于强固。

迨至阶级社会，道德和法转而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同样获得宗教的认可。通观阶级社会，道德与宗教的相互关系尤为复杂，而且伴随时光的推移将日甚一日。

试以印度、中国和日本为例。其卑下的、从属的阶层受制于人的地位，始终获得宗教教义的认可。通观古代近东诸国，上述状况尤为彰明较著。然而，古希腊—罗马的奴隶之为主人所役使，则并非出于对宗教训诫的恪守，而是迫于赤裸裸的强力。

惟有基督教将奴隶屈从于主人粉饰为宗教义务和神谕。迨至中世纪，基督教这种训诫人们对有产者的权势逆来顺受、俯首就范的说教，则伴之以明目张胆的暴力；而高贵阶级有时甚至公然对教会信条持之以鄙夷。上述情况导致这样的结果：被压迫大众的自发反抗，采取要求恢复神的“公义”、恪守宗教训诫之形态。在现代资产阶级国家，通常是明目张胆的暴力与对这种暴力之思想的（宗教的）论证相结合。正如列宁所说，“刽子手的职能”与“牧师的职能”，两者同为剥削阶级的资本主义制度所不可或缺。

道德与宗教、法与宗教的相互关系十分繁复，以上所述远未言尽其详。须知，问题不仅涉及阶级关系，而且涉及个人的、家庭的以及其他范畴的关系。综观上述种种范畴，道德规范迄今依然往往辅之以种种宗教观念，诸如“罪孽”、“神谕”、“神惩”、“神赐”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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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古埃及第5王朝书吏（约公元前2000年）；（右）王后奈费尔蒂蒂（法老埃赫纳通的妻子）

纯属虚构的宗教之利

人们不禁要问：多少世纪、多少千年以来，人类身受种种虚妄的观念和迷惘的仪礼重重禁锢之苦，难道对宗教的荒诞不经、无济于事以及种种弊端迄今仍无所悟吗？尽管科学和真知已有长足进展，为什么人类迄今仍未摆脱宗教的欺蒙？这是不是意味着宗教在历史上仍然起有某种积极的、有益于人类的作用呢？

一些资产阶级社会的研究者，正是持这样的看法。其中许多人——不仅信教的、不折不扣的卫道士，而且包括或多或少倾向自由思想者，不厌其烦地论证：宗教虽不乏谬误，但是，无论过去和现在，都有助于人类争取生存，——或者作为集体经验的调整者，或者作为社会道德规范的集大成者，或者作为人们之憧憬的指引者。

难道果真如此吗？古往今来，宗教对人们是否确有裨益呢？

宗教的仪礼和信仰，产生于人们的某些物质需求。诸如此类事例不胜枚举。无论是渔猎崇拜、工艺崇拜或农事崇拜，无论是以巫医术或萨满术祛除病患，无论是对公社、城市或国家的守护神之崇拜，就上述种种而论，人们无一不是祈求宗教满足其某些需求。而宗教是否确可使人们如愿以偿呢？当然不能。只有宗教—法术观念混融于狩猎者、务农者、工匠之自发的劳动技能，才可能出现一种幻觉，似乎诸如此类观念可助人们达到现实目的。

而实际上，人们之所以确有所成，乃是掌握技能、拥有知识和全力以赴使然，融合于其中的宗教成分只能使人们误入歧途。就道德与法的范畴而论，人们往往会觉得：正直无邪便是遵奉神谕，亦即恪守宗教章规。而实际上，宗教无非是将超自然的认可加之于行为规范。诸如此类规范产生于社会实践本身，而且确属不可或缺；否则，人类之相处将不可思议。此外，不可忘记：除不可或缺的、有所裨益的法和道德之规范外，宗教似乎并往往将所谓“法”和“道德”之荒唐、偏颇的规范合法化和神圣化。

通观宗教演化的历程，颇多富有教益的事例可资说明：宗教仪礼、宗教信仰、宗教戒律，虽产生于某种特定的实际需要，而实则不仅不能使人们如愿以偿，甚至适得其反或事与愿违。

诸如此类事例不胜枚举，仅援引其中若干最显而易见者。

形形色色的膳食禁忌，几乎见诸一切宗教。其基原乃是一种自然的、确系理性的意向，即对社会消费加以调剂。而其结果如何呢？却成为荒诞不经的图腾崇拜范畴的“塔布”，却成为有关宰牲的繁文缛节，却成为务须恪守的、令人备受熬煎的斋戒——本已精疲力竭，更加落得痛苦不堪。凡此种种摧残人身的禁忌，其目的有什么理性成分可言呢？

再以丧葬仪规、追荐仪式以及与之相联属的信仰为例。其基原是半本能的，有时则是理智的举措：使易腐的尸体处于与空气隔绝状态，以某种方法加以保存并奉为圣物，以示对亲人的缅怀；奉以追荐宴，如此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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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者似从病人背上祛除“病源”（大洋洲，所罗门群岛）

伴随丧葬仪规和追荐仪俗之渐为纯属迷信的宗教—法术观念所融合，仪礼本身则趋于怪诞。珍贵器具、武器、动物，竟然莫名其妙地用于陪葬；继而，有些地区甚至以人（妻妾、奴隶、仆人、俘虏）殉葬。为追荐一几内亚酋长，竟有数十名奴隶惨遭杀戮；据信，他们是作为使者被遣往彼世，谒见已故君王。为安葬古王国时期一埃及法老，数以万计的奴隶年复一年，终日劳顿，营造崇隆的金字塔，成千上万的人并为之丧生。时至今日，奥塞梯人的农民仍耗费家产，举办所谓“希斯特”（即追荐亲人的仪式），意在使其免除“饥馁”之苦，——即使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

另以借助于宗教、法术祛除病患为例。巫医之滥觞为原始的民间医术；萨满术祛病的基原，则是自发的心理疗法。回溯其时，这确在某种程度上使人们切身攸关的需求（即祛治疾病）得到满足。然而，伴随这种辅之以迷信观念的实践，千奇百怪的萨满骗术层出不穷，继之则是厚颜无耻的敲诈——宰牲祭献精灵，以兜售护身香囊、圣徒干尸碎块以及其他“医疗”用品的手段牟利，在所谓“圣地”大肆蛊惑蒙骗（基辅、波查耶夫、卢尔德以及其他神迹所）。在这些所谓“圣地”，如果说有一人幸而痊愈或暂有好转，谁知道又有多少人遭受蒙骗和陷于沮丧和绝望，有多少人难逃身染沉疴和沦为乞丐之厄运。

信仰与仪礼之纷繁

倘若对宗教的历史沿革进行认真的探考，则势必有所获。不同民族以及不同时期的信仰和仪礼之异常纷繁，堪称最重要的发现之一。这种纷繁现象之所以产生，不能一言以蔽之，说什么其原因在于：同社会发展的阶段相适应，宗教整个演化过程诸阶段同样依次更迭。一阶段的确势必为另一阶段所取代，而情势并不尽然。大致处于同一历史发展阶段的民族，其宗教观念的形态却往往大相径庭。同时，应当强调指出（这一点至关重要）：种种宗教之间的差异，在许多情况下不仅涉及各种信仰的内涵（这甚至不言而喻），而且涉及信仰本身，可以说，涉及宗教的格调，亦即精神。

我们所谓的宗教格调之差异，首先是指这种或那种宗教与整个人类生活及其各个方面的关系；换言之，系指宗教的观念和规范对世俗现实之意向。

不同宗教之差异

试看若干最为典型的事例。儒、佛两教几乎产生于同一时期，两者所赖以产生的社会制度的条件亦大致相同。不仅如此，两种宗教在同一国家、同一民族（中华民族）相并而存，几近两千年之久（诚然，作为“世界性”宗教的佛教，广布于许多国家和地区）。然而，两种宗教之差异尤为巨大，甚至几近针锋相对，这难道可以想象吗！儒教（儒家）将现存社会—政治制度神圣化，将基于氏族传统的宗法封建君主制视为楷模，一切祭祀集于官僚、族长、家长之手，儒教恪守种种仪礼典制，绝无任何神秘主义以及任何对彼岸世界的趋重。佛教则从根本上否弃一切尘世生活，一概视之为苦痛和欺诳，将弃绝尘缘、达到寂灭境界——涅槃视为理想，要求矢志于摆脱尘世苦海者禁欲修习。当然，这只是就教义的原则方面而言，而非涉及教义之付诸实施。须知，生活势必使上述种种圭臬有所更易。而实际上，佛、儒两教的信者之持身并无多大差异，何况往往一身兼信两教。

总的说来，中国的宗教传统（儒教、道教和佛教之混糅），可与印度诸宗教形成对比。中国人恪守并不过分繁缛的仪礼，每逢一定时日虔敬祀祖，奉献纸制冥器。而印度人则崇尚禁欲苦修，实行狂热的自虐自苦、神秘主义的与神相通；一常人亡故，则须屡屡实行种种令人不胜其烦的戒规和禁忌，实施无休止的祛秽，举行无比靡费的献祭。中国人讲求实际，对所奉宗教之敬献已到不可再少的地步；印度人虔诚笃信，将自身完全置于所奉宗教的制驭之下。

不同宗教对待日常生活及其细节的态度，亦大相径庭。古犹太人的宗教和古希腊人的宗教，几乎形成于同一时期以及同一历史发展阶段。然而，据我们所知，古希腊的宗教几不过问日常生活的细节，诸如饮食、衣着、举措。犹太教则截然不同：其教规既涉及烹饪，又涉及沐浴；既对膳食组成及其制作，又对衣着的种种细节严加干预，个人的一言一行无不绳之以章规戒律。

不同宗教对待死亡以及死者的态度，亦各不相同。这种差异，同样并非一概为所处历史阶段的不同所致。就古埃及宗教而论，冥事崇拜极度繁盛：人们生前即已操持后事，诸如死后安葬、置办棺椁等；对遗体的保存尤为关注（制成木乃伊）；营造祠堂，并陈以种种器物；为安葬君主，则兴建崇隆的金字塔。凡此种种，无不给人一种印象，即古埃及信者注重冥世较尘世为甚。而在与之相并而存的古代伊朗，则视死者为不洁；即使尊贵者尸体之处置，亦几近遗弃，任凭鹰鹫啄食；至于冥世，则被视为至高恶神安格拉·曼纽的王国。

不同宗教对待个人的态度亦不尽相同。当然，种种变易的基本因素，均系于总的历史发展过程，系于公社—氏族关系的解体，继而则系于向资本主义制度的过渡。因此，宗教中所谓“集体的”和“个体的”两范畴相对而言，逐渐趋重于后者。然而，这一过程肇始极早（诸如个人图腾崇拜、个人佑护精灵），见诸宗教的整个历程，并延续至今。可见，将一切只是归结于所处的阶段，是不妥的。所谓倒置现象，甚至亦有发生。例如，早期佛教的布道施之于个体，皈依僧团亦严格限于个体，据正统的佛教教义，欲证得涅槃，惟有仰赖个体修习；后来，个体在佛教中退居次要地位，教会组织、教阶制度和仪规则跃居首位。

通观其他种种宗教，集体的与个体的两范畴的对比迥然不同。在古代东方以及古希腊—罗马的种种崇拜中，前者居于绝对主导地位。而就古希腊人说来，在公元前6至前5世纪期间，除居于主导地位的“波利斯”形态的崇拜外，并有趋重于个体性的奥尔甫斯教派萌生
〔8〕

 ，埃莱夫西斯神秘仪礼以及其他神秘仪礼亦趋于繁盛
〔9〕

 ；诸如此类仪礼则许诺给予其信者，而且仅仅给予其信者本人以特殊的宗教惠赐。犹太教则始终恪守其教说和礼仪的社团性，惟有兴起于其中的哈西德派
〔10〕

 始改弦易辙，趋重于个体性。中国和日本的宗教从不知任何个体性，无非是要求其信者恪守既定仪规。在印度教中，集体性和个体性两者并无孰轻孰重之分：既重众所务须恪守的仪规，又重个人矢志修持的苦行（马克斯·韦伯称之为“宗教的苦心孤诣”）。基督教的主干——天主教，过去和现在始终不失为持守严格的集体律之中坚，其原因在于：据天主教的教义，能否获得拯救，在于个人是否俯首听命于教会，教会因而负有全责并免除其一切罪愆。然而，正是基于此，中世纪一些神秘主义派别从天主教分离而出，其中最著者为加尔文宗
〔11〕

 、清教徒
〔12〕

 以及新教其他派别；诸如此类派别，又将重心从教团移至个人。伊斯兰教注重恪守严峻的仪规和社团纪律；而其中的苏非派
〔13〕

 ，则成为所谓个体律的载体；该宗派将一切企望寄托于人与神之个体交通。

宗教信仰和仪礼之纷繁驳杂，丝毫不足为奇。我们知道，各个民族以及各个时代之具体的历史发展条件大相径庭。而宗教不仅取决于人们物质生活本身种种条件的总和，而且系于其政治形态、文化特点、外来影响。必须对各个国家和各个时代所特有的条件进行缜密的、全面的探考，始可对宗教与宗教之间（譬如，印度宗教与中国宗教之间、古埃及宗教与古伊朗宗教之间、古代希腊宗教与古代罗马宗教之间、古克尔特人的宗教与古斯拉夫人的宗教之间）之差异的缘起有所了解。

当然，尽管宗教信仰和仪礼纷繁驳杂，乃至不同民族的宗教类型本身亦各有所异，我们绝不可忽视：虽然存在种种差异，从根本上说来，万变不离其宗，宗教无非是现实世界之歪曲的反映，无非是人们面对周围环境所感之软弱无力的表现。然而，这种软弱无力又以种种不同的形态见之于世。现实世界纷繁万千，它在宗教中的反映虽同属歪曲，而其纷繁并未稍有所减。

宗教对世人生活影响之差异

纵观古今，宗教在人类历史上起有巨大的作用，——前文已述及。然而，是否处处皆然、今昔如一呢？并非如此。即使就往昔而论，亦不乏这样的事例：在这一民族的生活中，宗教居于较为显著的地位；而在另一民族的生活中，其地位则较为逊色。回顾往昔，在对立的阶级关系的条件下，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人们并未决意弃绝宗教，在其生活中却将宗教置于微不足道的地位。古罗马人性喜精打细算，一向按定制祀神，从不肯多费分文，并往往希图略施心计，蒙哄诸神，而又不失虔敬之礼。

自由思想与宗教之争衡

然而，是不是可以说，宗教在人类总的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渐趋普遍衰弱呢？对我们来说，这是至关重要的问题。是的，可以这样说。然而，这一过程并不是持续的、均衡的；它是曲折的或者跳跃式的，而且往往回潮频仍。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宗教甚至趋于振兴；然而，继之而来的则是新的、更大的衰落。另一方面，宗教作用的衰弱，与自由思想的萌生和勃兴紧密相关。就此说来，人类智力发展的全部历史，可视之为宗教与自由思想两者永恒斗争的历史。

自由思想的胚芽，已见诸某些尚未跨越前阶级社会与阶级社会两者之分野的民族，诸如波利尼西亚、非洲以及前哥伦布美洲的诸民族。自由思想的闪光，在古代埃及和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已有迹可寻。在古代印度和古代中国，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严整体系业已形成；这种世界观影响所及，神祇和精灵则无容身之地。在古代希腊和罗马，已为欧洲自由思想和无神论奠定了基础。通观上述地区，可以看出，宗教和自由思想两者之间并未展开名副其实的、持续不断的斗争；两者或多或少和平共处、比邻而存，尽管对无神论者的迫害时有发生。例如：在古代希腊，阿那克萨哥拉遭逐，其著作亦被付之一炬
〔14〕

 ；苏格拉底被指控，并判以死刑
〔15〕

 。透过这些事例，统治阶级一种朦胧的、并非不可捉摸的本能清晰可见。他们预感：对宗教的批判，无异于对居于统治地位的社会制度之批判的发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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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之死（古代绘画）

在欧洲，宗教旨在压制崭露头角的自由意志之名副其实的、残酷的斗争，始于中世纪末期。这是对崛起中的反封建斗争的反动。教会，特别是天主教会，希图将封建制度神圣化，其本身便是封建制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回溯其时，教会正处于鼎盛时期，它对任何自由思想和批判的迹象都深恶痛绝。而方兴未艾的资产阶级制度，恰恰要求为科学探索和实验知识提供一定的空间；于是，自由思想赖以发展的条件逐渐具备。

然而，回顾这一时期（公元18世纪前），只有寥寥可数的、最无畏的思想家敢于宣告（而且大多并非直言不讳）：人类理智有权对世界观问题加以独立阐释（培根、霍布斯、斯宾诺莎等）。资产阶级社会的自由思想和无神论与教权主义和神学之总决战，18世纪肇始于法国，是为资产阶级大革命的序幕。历经多次较量，特别是面对18至19世纪期间自然科学所取得的惊人成就，宗教世界观不得不有所让步。迨至19世纪，资产阶级社会的无神论仍对教会黑暗势力续有抨击。而始于19世纪中叶，一切宗教之主要的、不共戴天的对立者——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无神论，则赫然而现。

可以这样说，自由思想对宗教的决战以及宗教权威的日趋衰落，正是始于19世纪下半期，至少在欧洲诸国是如此——尽管宗教卫道士们惊恐万状，力图负隅顽抗，迄今亦然。

毋庸置疑，宗教权威的衰落以及人们对宗教和教会的日渐离心离德，不可仅仅视之为自由思想勃兴的结果，不可仅仅视之为发生于人们头脑中的过程。这是一种尤为广泛的现象，——无论是政治领域，抑或经济领域，均囊括其中。教会的经济实力日益削弱（当然，并非处处皆然，而且不尽平衡），其政治比重随之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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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对人类的思想发展有巨大影响

以上所述并非妄言。宗教的权威，即使在资产阶级国家，同样大势已去，日趋衰落。欲知其究竟，无须广征博引，借助于反宗教著作家之著述；纯客观的观察，便已绰绰有余。欧洲资产阶级国家中最保守者，莫过于英国。英国各社会阶层中最保守者，莫过于资产阶级贵族（即贵族阶级和资产阶级，如可一分为二）。英国文学经典作品，堪称这一社会阶层生活方式和世界观的镜子；对其他社会集群说来，也是如此。如果我们对19世纪中叶英国生活的“百科全书”与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叶英国生活的“百科全书”加以比较，不难发现两者的显著差异。前者为狄更斯的长篇小说
〔16〕

 （与其时代相近、风格相近的作家的作品，亦然），后者为当代作家中的佼佼者高尔斯华绥的作品（特别是其长篇小说《福赛特家史》）
〔17〕

 。狄更斯作品中的主人公——无论是来自资产阶级，还是来自平民百姓，均为信教者，每逢遇有喜怒哀乐，则口呼“上帝”：或于喜庆之际敬谢赐福，或于绝望之中祈求佑助；正直、高尚的人们之举措，均为宗教道德所激励。而高尔斯华绥作品中的主人公则不然——他们大多正是来自最为保守的资产阶级阶层。无论是身遭厄运，还是万事亨通，他们既不念念不忘上帝，也不恪守宗教信条。这些人物，从宽洪大度和慈善为怀的人们到怙恶不悛的恶棍，其言行虽各有所循，但皆非宗教道德。他们之中如有人提及教会和基督教教义，也是语带讥讽或意在揶揄。甚至其作品中的教会人士、神甫、主教，亦直言不讳地声言：他们并非虔信者，其言行所遵循乃是世俗的，而绝非基督教的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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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与星相有关的石雕

古代巴比伦人对天象进行缜密观察，借以对河水季节性泛滥加以测定；巴比伦的天文学已臻于较高的水平，对人类的科学发展具有极大影响

应当着重指出：我们所说的正是个人道德和社会道德中这样一个范畴，即宗教的阵地始终最为强固的范畴，而绝不是人们对于世界的“认识”。其原因在于：就后一范畴而言，宗教早已放弃自己的阵地，拱手让与科学世界观。

看来，凡此种种绝非偶然。与其相类似的景况，同样可见于法国、德国以及美国的文学。依据这一十分客观的考察足以断言：宗教在现代社会最广大阶层中的威望仍在不可遏制地衰落（至少是在欧洲和美洲），其颓势甚至延及纯属道德的行为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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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著名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阿基米德，给人类带来科学之光

注　释


〔1〕
 系指东正教会称作“大节日”的节期，诸如：主诞生节（圣诞节）、主领洗节（显现节）、主进堂节（圣母行洁净礼日）、圣母领报节、主进圣城节（棕枝主日）、主升天节、圣三主日（三一主日）、主显圣容节、圣母安息节（圣母升天节）、圣母圣诞节、举荣圣架节、圣母进堂节（圣母进殿节）。——译者注


〔2〕
 马克斯·米勒（缪勒）为神话研究家、宗教史家。他是关于宗教起源之自然（太阳）说的拥护者，并提出一种语文说，即神话之萌生乃是所谓“语言弊病”所致。据他看来，原始人诉诸比喻式的代称，以具体的标识表达抽象的概念；一旦其初义趋于湮灭或趋于朦胧，神话（与宗教相伴）便在语义演化中应运而生。他并认为：诸神本身主要是天体的象征。——译者注


〔3〕
 参阅本书第614页注①。——译者注


〔4〕
 德国语言学家阿·库恩试图依据语言学资料再现远古时代文化的风貌，并认为一切文化（包括艺术）无不溯源于原始宗教观念。法国历史学家菲斯特尔·德·库朗日力图论证古希腊—罗马世界的一切变革均有其宗教根源，并认为：宗教现象是法赖以产生的始原。德国宗教研究家康·泰·普罗伊斯试图只从古代法术中导出宗教，并从而导出种种思想观念以及整个社会生活（包括技术）。——译者注


〔5〕
 意大利文艺复兴鼎盛时期的画家拉斐尔，用世俗化的技法处理宗教题材，所绘圣母怀抱耶稣像系参照生活中母亲与幼儿的形象，并加以理想化。同一时期的威尼斯派画家提香，在宗教画《纳税银》和《圣母升天》中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道德观念。米开朗琪罗在人文主义思想主导下，凭借现实主义手法和浪漫主义幻想，表现当时市民阶层的爱国主义和为自由而斗争的精神面貌，为人类留下《创世记》等旷世之作。莱奥纳尔多·达·芬奇以及众多艺术家，凭借宗教题材，创作了《最后的晚餐》等不朽之作。——译者注


〔6〕
 德国作曲家约·塞·巴赫，为虔诚的基督教徒，同时又深受启蒙思想的影响，他的作品反映了德国市民阶层在封建割据、穷困落后的情况下的思想矛盾：深感压抑苦闷，力图挣脱桎梏，而其阶层本身又极度软弱，只能向宗教寻求解脱。——译者注


〔7〕
 奥地利作曲家沃·阿·莫扎特，深受启蒙运动思想的影响，晚年曾参加共济会组织（带有宗教色彩，崇尚道德、慈善、奉公守法）。其作品以清丽流畅、结构工致为特点。《加冕弥撒曲》作于1779年。萨尔斯堡附近马利亚广场有一神龛，其内供奉圣母像，每年举行一次加冕仪式，本曲即为此而作。——译者注


〔8〕
 参阅本书第512页注③。——译者注


〔9〕
 参阅本书第481页注②及第514页。——译者注


〔10〕
 参阅本书第458页注④。——译者注


〔11〕
 参阅本书第626页注②。——译者注


〔12〕
 清教徒（Пуританы；Puritans），基督教新教教徒（包括教士）中的一派，16世纪中叶起源于英国；原为英国国教会（圣公会）内以加尔文学说为旗帜的改革派，后又从中发展出脱离国教会的新宗派（如长老会、公理会等）。清教徒要求“清除”国教内保留的天主教旧制和繁文缛节，反对王公贵族的骄奢淫逸，提倡“勤俭清洁”，因而得名。近世英、美等国的清教徒，标榜恪守“不吸烟”、“不饮酒”、“不看戏”、“不跳舞”之类的清规戒律。——译者注


〔13〕
 参阅本书第649页注①。——译者注


〔14〕
 古希腊著名哲学家阿那克萨哥拉因主张太阳并非阿波罗，而是火热的石块，被视为亵渎神明，被迫离开雅典。马克思称他为“第一个对天体作物理解释的人”。——译者注


〔15〕
 古希腊著名哲学家苏格拉底，被古希腊奴隶主民主派加之以传播邪说、毒害青年、反对民主以及“不敬城邦所奉之神，而另树新神”之罪，被法庭判处死刑。——译者注


〔16〕
 英国作家查·狄更斯对资本主义的丑恶现实进行了广泛的抨击，并主张以改良手段变革社会，是为英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代表。他的作品真实地反映了英国19世纪初叶和中叶的社会面貌，具有极大的感染力和认识价值。——译者注


〔17〕
 英国作家约·高尔斯华绥所著《福赛特家史》（三部曲），以19世纪后期、20世纪初期的英国社会为背景，描写福赛特家族几代人的生活，反映了英国资产阶级的盛衰。——译者注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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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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Г. Е. 库德里雅绍夫（Кудряшов）：《普遍融合的宗教信仰状况（楚瓦什人宗教遗存的由来、演化和消亡之历史—民族志实际社会调查研究）》，切博克萨雷1974年版。

В. К. 马格尼茨基（Магницкий）：《楚瓦什人古老信仰资料汇编》，喀山1881年版。

Н. М. 马托林（Маторин）：《伏尔加－卡马边区诸民族的宗教》，莫斯科1929年版。

Н. Ф. 莫克申（Мокшин）：《莫尔多瓦人的宗教信仰》，萨兰斯克1968年版。

《楚瓦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宗教的融合与无神论的发展》（《Проблемы религиозного синкретизма и развития атеизма в Чувашской АССР》），切博克萨雷1978年版。

А. С. 西多罗夫（Сидоров）：《科米人的巫医术、法术与致厄术》，列宁格勒1928年版。

《科米人的民族志和民间创作》（《Этнография и фольклор Коми》），瑟克特夫卡尔1976年版。

А. Ф. 雅雷根（Ярыгын）：《马里人前基督教信仰的现状》，约什卡尔奥拉1976年版。

第10章　古斯拉夫人的宗教

Е. В. 阿尼契科夫（Аничков）：《西部地区和斯拉夫人的春季仪式歌》，圣彼得堡1903～1905年版；《多神教与古罗斯》，圣彼得堡1914年版。

В. Б. 安东诺维奇（Антонович）：《巫术：典章·程序·探考》，圣彼得堡1887年版。

А. Н. 阿法纳西耶夫（Афанасьев）：《斯拉夫人诗歌中的自然观》，第1～3卷，莫斯科1865～1869年版。

Я. Е. 博罗夫斯基（Боровский）：《古基辅人的神话世界》，基辅1982年版。

Д. К. 泽列宁（Зеленин）：《俄罗斯神话概览》，彼得堡1916年版。

Е. Г. 卡加罗夫（Кагаров）：《古斯拉夫人的宗教》，莫斯科1918年版。

Н. М. 马托林（Маторин）：《东正教崇奉之女神》，莫斯科1931年版。

Л. 尼德尔莱（Нидерле）：《斯拉夫人的古风物》，莫斯科1956年版。

Н. М. 尼科利斯基（Никольский）：《第聂伯河流域斯拉夫人的前基督教信仰和仪礼》，莫斯科1929年版。

Н. 诺沃姆别尔格斯基（Новомбергский）：《17世纪莫斯科罗斯的巫术》，圣彼得堡1906年版。

Э. В. 波梅兰采娃（Померанцева）：《俄罗斯民间创作中的神幻人物》，莫斯科1975年版。

Б. А. 雷巴科夫（Рыбаков）：《古代斯拉夫人的多神教》，莫斯科1981年版。

В. К. 索科洛娃（Соколова）：《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的春季和夏季节期仪礼（19世纪初至20世纪初）》，莫斯科1979年版。

С. А. 托卡列夫（Токарев）：《19世纪至20世纪初东支斯拉夫诸民族的宗教信仰》，莫斯科—列宁格勒1957年版。

F. 米克洛希奇（Miklosich）：《俄罗斯人》，维也纳1864年版。

K. 莫申斯基（Moszynski）：《斯拉夫人的民间文化》，华沙1968年版。

St. 乌尔班奇克（Urbanczyk）：《信奉多神的斯拉夫人之宗教》，克拉科夫1947年版。

第11章　古日耳曼人的宗教

《古日耳曼人》（《Древние германцы》）（典籍汇编），莫斯科1937年版。

Е. М. 梅列金斯基（Мелетинский）：《〈埃达〉与叙事诗诸早期形态》，莫斯科1968年版。

《新埃达》（《Младшая Эдда》），列宁格勒1970年版。

《老埃达》（《Старшая Эдда》），莫斯科—列宁格勒1963年版。

М. И. 斯捷布林－卡敏斯基（Стеблин-Камен-ский）：《神话》，列宁格勒1976年版。

W. 布德里奥特（Boudriot）：《公元5～11世纪正式教会文献典籍中的古日耳曼宗教》，波恩1928年版。

G. 迪梅齐尔（Dumézil）：《日耳曼人的神话与神祇》，巴黎1939年版。

W. 曼哈特（Mannhardt）：《德意志以及北方诸民族之神祇》，柏林1860年版；《谷物精灵》，柏林1868年版；《林木崇拜与田野崇拜》，第1～2卷，柏林1904年版。

弗里斯·扬·德（Vries Jan de）：《古日耳曼宗教史》，第1～2卷，柏林1970年版。

第12章　古克尔特人的宗教

《爱尔兰萨迦》（《Ирландские саги》），莫斯科—列宁格勒1961年版。

Н. С. 希罗科娃（Широкова）：《古克尔特人的文化》，列宁格勒1983年版。

Е. М. 施塔耶尔曼（Штаерман）：《罗马帝国被压迫阶级的道德与宗教》，莫斯科1961年版。

E. 安威尔（Anwyl）：《前基督教时期的克尔特宗教》，伦敦1906年版。

J. 邦威克（Bonwick）：《爱尔兰的德鲁伊德与古爱尔兰宗教》，伦敦1894年版。

J. 布雷基利安（Brekilien）：《克尔特人的神话》，巴黎1981年版。

W. 克劳策（Krause）：《克尔特人的宗教》，莱比锡1953年版。

P. 圣伊夫（Saintyves）：《神祇的神圣后继者》，巴黎1907年版。

P. 塞比约（Sébillot）：《克尔特－拉丁诸族的当代异教》，巴黎1908年版。

M.-L. 舍斯泰德（Sjoestedt）：《克尔特人所奉之神祇和英雄》，巴黎1940版。

E. 泰龙（Théron）：《德鲁伊德与德鲁伊德教》，巴黎1886年版。

第13章　中美洲诸民族的宗教

В. Е. 巴格莱（Баглай）：《古代墨西哥神话中的自然、神祇和世人》——《拉丁美洲》1977年第4期。

Дж. 瓦扬（Вайан）：《阿兹特克人的历史》，莫斯科1949年版。

Р. В. 金扎洛夫（Кинжалов）：《古玛雅人的文化》，列宁格勒1971年版；《奥尔梅克人神话体系之构拟的尝试》，莫斯科1973年版。

Ю. В. 克诺罗佐夫（Кнорозов）：《古玛雅人的神殿》——《第7届国际人类学和民族学会议论文集》第2卷，莫斯科1971年版；《玛雅人象形文字手抄本》，列宁格勒1975年版。

D. 卡拉斯科（Carrasco）：《克查尔科阿特尔与对帝国的揶揄》，芝加哥1982年版。

L. 斯宾塞（Spence）：《古代墨西哥的宗教》，伦敦1945年版。

E. 汤普森（Thompson）：《玛雅文明》，芝加哥1927年版。

第14章　东亚诸民族的宗教

С. А. 阿鲁丘诺夫（Арутюнов）、Г. Е. 斯韦特洛夫（Светлов）：《日本的旧神和新神》，莫斯科1968年版。

Ю. 布纳科夫（Бунаков）：《河南（中国）出土的甲骨》，列宁格勒—莫斯科1935年版。

В. П. 瓦西里耶夫（Васильев）：《东方的宗教：儒教、佛教和道教》，圣彼得堡1873年版。

Л. С. 瓦西里耶夫（Васильев）：《中国的崇拜、宗教与习俗》，莫斯科1970年版。

С. 格奥尔吉耶夫斯基（Георгиевский）：《中国人的神话观念和神话》，圣彼得堡1892年版。

Р. Ш. 扎雷尔加西诺娃：（Джарылгасинова）：《古高句丽人》，莫斯科1972年版。

Н. Я. 科罗斯托韦茨（Коростовец）：《中国人及其文明》，圣彼得堡1898年版。

《东亚和南亚诸民族的神话与信仰》（《Мифоло-гия и верования народов Восточной и Южной Азии》），莫斯科1973年版。

《古代世界的神话》（《Мифология древнего мирл》），译自英文，莫斯科1977年版。

袁珂：《中国古代神话》，莫斯科1965年俄文版。

杨荣国：《中国古代思想史》，莫斯科1957年俄文版。

R. 马蒂厄（Mathieu）：《古代中国民族志中的神话探考》，巴黎1983年版。

《日本的宗教：佛教·神道教·基督教》（《Religions in Japan. Buddhism, Shinto, Christianity》），东京1980年版。

M. 韦伯（Weber）：《宗教社会学论集》，蒂宾根1922年版。

G. 扬（Young）：《儒教与基督教·第一次遭遇》，香港1983年版。

第15章　印度的宗教

《神祇、婆罗门、世人·印度教的4千年》（《Боги, брахманы, люди. Четыре тысячи лет инду-изма》），莫斯科1969年版。

Г. М. 邦加尔德－列温（Бонгард-Левин）：《古代印度的文明：哲学·科学·宗教》，莫斯科1980年版；《孔雀王朝时期的印度》，莫斯科1973年版。

Н. Р. 古谢娃（Гусева）：《耆那教》，莫斯科1968年版；《印度教·形成的历史·文化实践》，莫斯科1977年版。

《摩奴法典》（《Законы Ману》），莫斯科1960年版。

Г. Ф. 伊利因（Ильин）：《古代印度的宗教》，莫斯科1959年版。

Э. 麦凯（Маккей）：《印度河流域的远古文化》，莫斯科1951年版。

《古代印度的神话》（《Мифы древней Индии》），莫斯科1975年版。

Дж. 尼赫鲁（Неру）：《印度的发现》，莫斯科1955年版。

《中亚发现之印度文献典籍》（《Памятники индий-ской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 из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莫斯科1985年版。

《梨俱吠陀（选歌）》（《Ригведа. Избранные гимны》），莫斯科1972年版。

С. 莫辛德（Мохиндер）：《印度诸被压迫种姓》，莫斯科1953年版。

С. 查特吉和Дж. 达塔（Чаттерджи и Датта）：《印度哲学导论》，莫斯科1955年版。

M. 埃利亚德（Eliade）：《瑜伽派·永生与自由》，巴黎1954年版。

K. 安瓦鲁尔（Anwarul）：《孟加拉的鲍尔人·一种无名宗教崇拜的探考》，库什蒂亚1980年版。

《东方圣书》（《The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第1卷：《奥义书》，牛津1879年版。

第16章　古埃及的宗教

Дж. 布雷斯泰德（Брэстед）：《埃及史》，第1～2卷，莫斯科1915年版。

М. А. 科罗斯托弗采夫（Коростовцев）：《古埃及的宗教》，莫斯科1976年版。

М. 马蒂耶（Матье）：《古埃及神话》，莫斯科—列宁格勒1956年版。

Б. А. 图拉耶夫（Тураев）：《古代东方史》，第1～2卷，列宁格勒1935～1936年版。

J. 阿斯曼（Assmann）：《埃及·往昔高级崇拜的神学和虔诚》，斯图加特1984年版。

不列颠博物馆（British Museum）：《埃及收藏品概览》（《A guide to the Egyptian collections》），伦敦1909年版。

H. 基斯（Kees）：《古代埃及的神祇信仰》，柏林1956年版。

S. 莫伦兹（Morenz）：《古代埃及的宗教与历史》，1975年版。

第17章　前亚古代诸民族的宗教

Ф. 德利奇（Делич）：《〈圣经〉与巴比伦》，圣彼得堡1907年版。

В. 扎马罗夫斯基（Замаровский）：《赫梯人的圣仪》，莫斯科1968年版。

С. Н. 克雷默（Крамер）：《历史肇始于苏美尔》，莫斯科1965年版。

З. 科西多夫斯基（Косидовский）：《在太阳被奉为神的岁月》，莫斯科1968年版。

Н. М. 尼科利斯基（Никольский）：《腓尼基之公社的和农事的祭仪历史沿革探考》，明斯克1948年版。

А. Л. 奥朋海姆（Оппенхейм）：《古代美索不达米亚》，莫斯科1980年版。

Б. А. 图拉耶夫（Тураев）：《古代东方史》，第1～2卷，列宁格勒1935～1936年版。

《古代东方历史典籍选编》（《Хрестоматия по истории Древнего Востока》），第1～2卷，莫斯科1980年版。

《吉尔伽美什叙事诗》（《Эпос о Гильгамеше》），莫斯科—列宁格勒1961年版。

W. 贝尔茨（Beltz）：《古代亚洲神话》，柏林1978年版。

L. 斯宾塞（Spence）：《巴比伦和亚述的神话与传说》，底特律1975年版。

第18章　古代伊朗的宗教（玛兹达教）

В. И. 阿巴耶夫（Абаев）：《薛西斯时期之降伏德弗铭文》——《伊朗诸语》第1卷，莫斯科—列宁格勒1945年版。

И. С. 布拉金斯基（Брагинский）：《波斯和塔吉克文学史》，莫斯科1972年版。

《国际阿维斯陀研究的现状和趋势》——《亚洲和非洲诸民族》（《Народы Азии и Африки》），1978年第2期。

В. В. 司徒卢威（Струве）：《琐罗亚斯德教之发祥地》——《东方研究所1943年通报》，塔什干1944年版。

Р. Н. 弗赖（Фрай）：《伊朗的遗产》，莫斯科1972年版。

《（阿维斯陀）·帕西人的圣典》（《Avesta. Die heili-gen Bücher der Parsen》），斯特拉斯堡1910年版。

F. 施皮格尔（Spiegel）：《〈阿维斯陀〉释义》，维也纳1979年版。

第19章　犹太人的宗教（犹太教）

И. Д. 阿穆辛（Амусин）：《死海古卷》，莫斯科1960年版。

М. С. 别连基（Беленький）：《犹太教》，莫斯科1974年第2版。

Ю. 韦尔豪森（Велльгаузен）：《以色列史导论》，圣彼得堡1909年版。

З. 科西多夫斯基（Косидовский）：《圣经故事》，莫斯科1966年版。

И. А. 克雷韦列夫（Крывелев）：《〈圣经〉：历史评析》，莫斯科1982年版；《诸“圣经”国度的发掘》，莫斯科1965年版。

Н. М. 尼科利斯基（Никольский）：《宗教史论集》，莫斯科1974年版。

《〈圣经〉之由来》（《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е Библии》），莫斯科1964年版。

А. Б. 拉诺维奇（Ранович）：《古代犹太宗教简史》，莫斯科1937年版。

Дж. 弗雷泽（Фрэзер）：《〈旧约全书〉中的民间创作》，莫斯科1985年版。

第20章　古希腊人的宗教

Б. Л. 博加耶夫斯基（Богаевский）：《雅典的农事宗教》，彼得堡1916年版。

《荷马颂歌》（《Гомеровы гимны》），莫斯科1926年版。

Е. Г. 卡加罗夫（Кагаров）：《古希腊的灵物、植物和动物之崇拜》，圣彼得堡1913年版。

Н. А. 库恩（Кун）：《古希腊的传说和神话》，莫斯科1957年版。

В. В. 拉特舍夫（Латышев）：《希腊古风物概览》，第2编，圣彼得堡1889年版。

А. Ф. 洛谢夫（Лосев）：《古希腊—罗马神话之历史沿革》，莫斯科1957年版；《古希腊—罗马的历史哲学》，莫斯科1977年版。

Е. М. 梅列金斯基（Мелетинский）：《神话的诗学》，莫斯科1976年版。

С. Я. 卢里耶（Лурье）：《迈锡尼时期希腊的语言和文化》，莫斯科—列宁格勒1957年版。

《古希腊—罗马文化诸问题》（《Проблемы антич-иой культуры》），第比利斯1975年版。

Дж. 汤姆森（Томсон）：《古希腊社会史探考》，莫斯科1958年版。

B. C. 迪特里希（Dietrich）：《希腊宗教的根源》，柏林—纽约1973年版。

P. 福卡尔（Foucart）：《埃莱夫西斯神秘仪式》，巴黎1914年版。

F. 热尔内（Gernet）：《古希腊人类学》，巴黎1982年版。

J. E. 哈里森（Harrison）：《古希腊的宗教》，伦敦1905年版；《忒弥斯·希腊宗教的社会根源探考》，剑桥1927年版；《希腊宗教探考补论》，纽约1962年版。

O. 凯恩（Kern）：《希腊宗教的起源》，柏林1902年版；《奥尔甫斯教的遗存》，柏林196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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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巴岱
 （Абатай 1534～1586）　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王族的创始者，其孙衮布号土谢图汗，其部称“土谢图汗部”，对蒙古地区佛教之传布与弘扬有一定影响；1585年，建额尔德尼昭（喀尔喀蒙古第一座喇嘛教寺庙）。


阿巴耶夫，瓦西里·伊万诺维奇
 （Абаев Василий Иванович 1899～）　苏联语言学家、伊朗学家，从事比较语言学和伊朗学等的研究。


阿庇安
 （Appianus公元1世纪末～2世纪初）　古罗马历史学家，著有《罗马史》（24卷）。


阿波罗尼奥斯（罗得岛的）
 （ Apollonios Rhodus公元前约295～）　古希腊诗人，著有长诗《阿尔戈船英雄记》，叙述有关“阿尔戈”英雄的传说，对后世罗马诗人影响极大。


阿伯拉尔，皮埃尔
 （Abélard, Pierre 1079～1142/1144）　中世纪法兰西经院哲学家；在其所著《神学导论》中提出“理解而后信仰”之说，认为信仰应建立在理性基础上；后遭受所谓“绝罚”，被禁锢至死。


阿底峡
 （Atisa 982～1054）　古印度僧人，曾受阿里王子绛曲微之请，从印度之那烂陀寺进藏传播佛法和医学，强调上座部、大乘和金刚乘为前后相承的3个阶段；其弟子仲敦巴等弘扬其学说，发展成为噶当派；宗喀巴创立格鲁派，亦广泛采纳其说。


阿尔伯特
 （Albertus Magnus约1193/1200～1280）中世纪经院哲学家、神学家、天主教多明我会僧侣；在世时被一些人称为“大阿尔伯特”（所谓“大”，意即“博学”）。他试图使亚里士多德的思想适应于天主教教说，并反对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阿威罗伊主义和唯名论，鼓吹实在论，著有《神学大全》等。


阿尔克曼
 （Alcman公元前7世纪下半期）　古希腊抒情诗人，合唱歌最早的代表；不仅歌颂神和英雄，而且讴歌普通人。


阿尔塔薛西斯一世
 （Artaxerxes Ⅰ）　阿契美尼德王朝之王，公元前464/465～前425/424年在位。


阿尔塔薛西斯二世
 （Artaxerxes Ⅱ）　阿契美尼德王朝之王，公元前404～前359/358年在位。


阿法纳西耶夫，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
 （Афанасьев, Александр Николаевич 1826～1871）　俄国民间文艺学家、历史学家，神话学派的追随者。


阿里
 （'Ali ibn Abi Talib约599/600～661）　伊斯兰教史上第4任哈里发（656～661），什叶派所尊奉的第1代伊玛目。阿里为穆罕默德的堂第，后与其女法蒂玛结婚，哈桑和侯赛因为两者之子。661年，阿里被刺身亡。


阿里·穆罕默德
 　见“赛义德·阿里·穆罕默德”。


阿里乌斯
 （Arius约250/260～336）　亚历山大的祭司，基督教神学家，惯译“阿里乌”，阿里乌派创始人；后遭教会谴责而被逐出亚历山大，其教说赢得众多人的拥护，并远布于埃及境外（特别是西欧）。


阿蒙霍特普三世
 （Amenhotep Ⅲ）　埃及第18王朝法老，约公元前1417～前1379年在位；一方面继续崇拜阿蒙，另一方面给予阿通以特殊的尊崇，以期削弱前者之祭司的影响。


阿蒙霍特普四世
 （Amenhotep Ⅳ）　埃及第18王朝法老，公元前1379～前1362年在位；他在位期间自称“埃赫纳通”（“阿赫纳通”），推行对太阳神阿通的崇拜，以种种手段与祭司进行角逐。


阿米亚努斯·马尔策利努斯
 （Ammianus Marcelli-nus约330～约395/400）　古罗马历史学家；其所著《历史》（共31卷，仅存18卷），为塔西佗之历史著作的续编，论述公元353～378年间的事态。


阿那克萨哥拉
 （Anaxagoras约公元前500～前428）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原子唯物论的先驱；其“种子说”使朴素的唯物论前进了一步；马克思称他为“第一个对天体作物理解释的人”。


阿南·本·大卫
 （Anan ben David卒于约780/800）　古巴比伦人，犹太教卡拉派创始人。公元770年，阿南曾为其教团（阿南派）著《训诲书》，其根本思想为否定《塔木德》及拉比的权威，却崇尚《圣经》。其追随者多居于耶路撒冷，渐形成卡拉派。


阿尼奇科夫，叶甫根尼·瓦西里耶维奇
 （Аничков, Евген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1866～1937）　俄国、苏联文艺理论家，对中世纪文学史和民间创作有所研究。


阿尼西莫夫，阿尔卡季·费多罗维奇
 （Анисимов, Аркадий Федорович）　苏联民族志学家，对宗教的起源和早期宗教形态有所研究。


阿契美尼德王朝
 （Achaemenian dynasty）　古波斯王朝，版图扩及中东、近东广大地区；始于公元前559年，终于前330年。


阿斯芬季亚罗夫
 （Асфендияров）　苏联学者，从事伊斯兰教的研究。


阿斯特吕克，让
 （Astruc, Jean 1684～1766）　法国学者，《圣经》批判的首倡者，其观点接近法国百科全书派。


阿育王
 （Asoka卒于约公元前238）　古印度摩揭陀国孔雀王朝国王（约前269/268～前232），对佛教的弘扬影响极大。


阿尤布汗，穆罕默德
 （Ayub Khan, Mohammad 1907～1974）　巴基斯坦总统（1958～1969）。


埃伯特，马克斯
 （Ebert, Max 1879～1929）　德国史前史家，从事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和东欧南部的考古研究。


埃尔本，卡雷尔·亚罗米尔
 （Erben, Karel Jaromir 1811～1870）　捷克诗人，民间文艺学家、历史学家、神话学派的追随者，并从事捷克历史和民族志的研究。


埃尔德曼，海因里希
 （Elderman, Heinrich）　德国现代学者，无神论者。


埃尔金，阿道弗斯·彼得
 （Elkin, Adolphus Peter 1891～）　澳大利亚人类学家，著有《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等。


埃赫纳通
 （Akhenaton）　古埃及法老，即阿蒙霍特普四世，为推行对阿通的崇拜而改用此称（即阿赫纳通），意即“阿通所中意者”。


埃利斯
 （Ellis, A. B.）　英国学者，曾到非洲考察，著有《西非黄金海岸齐语诸族》（1887年）等。


埃利斯，威廉
 （Ellis, William 1794～1872）　传教士，对波利尼西亚地区（大洋洲）社会状况有所记述。


埃伦贝格，维克多
 （Ellenberger, Viktor）　现代非洲研究家，对非洲一些民族的宗教和神话有所研究。


埃斯库罗斯
 （Aischylos, Aeschylus公元前525/524～前456/455）　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之一，恩格斯称之为“有强烈倾向的诗人”。


艾卜·伯克尔
 （Abu Bakr约573～634）　伊斯兰教史上第1任哈里发，四大正统哈里发之一，一译“阿布·伯克尔”；曾下令汇集、整理《古兰经》；以武力完成阿拉伯半岛的统一。


爱尔维修，克洛德·阿德里安
 （Helvétius, Claude Adrien 1715～1771）　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无神论者，对封建秩序和宗教思想体系进行了勇敢的抨击。据他看来，物质及其运动是世界的基原；他否定关于灵魂之说，并认为：宗教是人们的现实存在在人民意识中之虚幻的反映。


安东尼
 （Antonius约251/252～约355/356）　古代埃及隐修者；据说，为基督教古代隐修院创始人，曾创立集体隐修制度，并拟定隐修纪律和规章。


安瑟伦（坎特伯雷的）
 （Anselm of Canterbury约1033/1034～1109）　中世纪神学家、早期经院哲学的代表，实在论的主要代表之一，被称为“最后一个教父和第一个经验哲学家”，鼓吹“并非理解而后信仰，而是信仰而后理解”。


安什林，沙尔
 （Hainchelin, Charles 1901～1944）法国宗教学家，著有《宗教的起源》。他揭示了社会生产方式对宗教信仰的规定性，并对泰勒、迪尔凯姆、弗洛伊德的理论以及原始一神论等有关宗教起源和演化的构想进行了剖析。


安提丰
 （Antiphon公元前480～前411）　古希腊哲学家，属智者派；其共同见解为否弃宗教，并以唯理论（理性主义）解释自然现象。


俺答汗
 （Алтан-хан 1507～1582/1583）　明代东部蒙古右翼土默特部首领，后基本上控制蒙古地区，曾大力扶持佛教。


奥伯迈耶，胡戈
 （Obermaier, Hugo 1877～1946）德国考古学家，从事旧石器时代的探考，著有《史前人类》。


奥尔登伯格，赫尔曼
 （Oldenberg, Hermann 1854～1920）　德国印度学家，主要从事《吠陀》和巴利文佛典的校勘和翻译。


奥尔彭
 （Orpens, J.）　非洲研究家，曾对布须曼人的习俗和神话有所探考。


奥古斯丁，奥勒利乌斯
 （Augustinus, Aurelius 354～430）　基督教神学家和哲学家，教父哲学的主要代表。他以新柏拉图主义论证基督教教义，把哲学和神学结合起来，并宣扬所谓“原罪说”。其著作有《忏悔录》、《论上帝之城》等。


奥古斯都
 （Augustus公元前63～公元14）　罗马帝国皇帝（公元前27～公元14），原名“盖尤斯·屋大维”，凯撒之甥孙和养子；“奥古斯都”，拉丁文意为“神圣的”、“至尊的”，后世即以此称之。


奥勒利乌斯（马尔库斯·奥勒利乌斯·安东尼）
 （Marcus Aurelius Antonius 121～180）　古罗马帝国皇帝（公元167～180），新斯多葛派哲学的主要代表之一。他认为：存在精神实体“奴斯”；人既亡故，奴斯便回归宇宙精神之处。其哲学著作《沉思录》以道德和宗教为主要内容。


奥利金（亚历山大的）
 （Origenes of Alexandria约公元185～约254）　基督教神学家，古代基督教希腊教父的主要代表之一；著作颇多（大多已佚），主要有《论原理》等。他极力为基督教辩护，并对“圣经”神话进行哲学论证，以隐喻说和象征说对《新约全书》等加以诠释；其学说后被斥为异端。


奥诺玛克里托斯
 （Onomakritos公元前530～前480）　古希腊诗人，曾参与《奥德修斯纪》和《伊利昂纪》的整理。


奥斯曼
 （'Uthman ibn'Affan约574/577～656）　伊斯兰教史上第3任哈里发（644～656）；在位期间明令规定《古兰经》标准本；曾征服亚美尼亚和北非等地，镇压波斯等地的反抗。


奥斯蒙德
 （Orsmond）　传教士，19世纪曾在塔希提岛等地进行考察。


奥维德（普布利乌斯·奥维德·纳佐）
 （Publius Ovidius Naso公元前43～约公元17/18）　古罗马诗人，其代表作《变形记》援用古希腊—罗马神话，文笔生动，内容丰富。

B


巴布
 　见“赛义德·阿里·穆罕默德”。


巴尔特，奥古斯特
 （Barth, Auguste 1834～1916）法国东方学家，并致力于印度宗教的研究。


巴尔托利德，瓦西里·弗拉基米罗维奇
 （Бартольд, Василий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1869～1930）　苏联东方学家，从事中亚史、伊斯兰教史的研究。其主要著作《伊斯兰教》、《穆斯林文化》、《穆斯林世界》等，包容大量实际资料。


巴赫，约翰·塞巴斯蒂安
 （Bach, Johann Sebastian 1685～1750）　德国作曲家，曾从事教会音乐的创作。


巴霍芬，约翰·雅科布
 （Bachofen, Johann Jakob 1815～1887）　瑞士历史学家、法学家，《母权制》一书的作者。


巴切勒，约翰
 （Batchelor, John）　传教士，著有《阿伊努人及其习俗》（1901年）。


巴斯蒂安，阿道夫
 （Bastian, Adolf 1826～1905）德国民族志学家、欧洲民族志学创始人之一，搜集有大量关于世界诸民族精神文明的材料。


巴特－汤普森
 （Butt-Thompson, F. W.）　英国现代学者，非洲研究家，著有《西非的秘密会社》（1929年）。


巴托洛梅，克里斯蒂安
 （Bartholomae, Christian 1855～1925）　德国语言学家、印度学家、伊朗学家，从事印度、伊朗典籍和语言的研究。


巴西洛夫
 （Басилов, В. Н.）　苏联现代学者，从事伊斯兰教的研究，著有《伊斯兰教中的圣者、圣物崇拜》（1970年）。


八思巴
 （Пагба 1235～1280）　西藏喇嘛教萨迦派第五代祖师、元代第一任帝师，对元代中央加强地方行政建置、促进汉藏文化交流有重要贡献。


班纳吉
 （Banerjee, N.）　印度考古学家，对印度河文明的发现有所贡献。


鲍尔，费迪南德·克里斯蒂安
 （Baur, Ferdinand Christian 1792～1860）　德国神学家和基督教史学家，杜宾根学派领袖。据他看来，彼得和保罗两使徒的派别斗争，是基督教赖以产生的主要根源。


鲍曼，赫尔曼
 （Baumann, Hermann 1902～）　德国学者，非洲研究家。


鲍萨尼亚斯
 （Pausanias公元2世纪）　古希腊学者，著有《希腊风物志》，记述古希腊各地的风习和信仰。


鲍威尔，布鲁诺
 （Bauer, Bruno 1809～1882）　德国哲学家、早期基督教研究家，写有多种有关基督教史的著作。据他看来，基督教是古希腊—罗马文化的精神产物；亚历山大的斐洛以及塞内加的哲学—神学著作，是基督教的思想根源。


保罗六世
 （Paul Ⅵ）　罗马教皇（1963～1978）。


贝古昂，昂利
 （Begouen, Henri 1863～1956）　法国史前史家。


贝斯特，埃尔斯顿
 （Best, Elsdon）　新西兰学者，著有《毛利人》（1924年）。


贝希特
 （Best约1700～1760）　巴尔·谢姆－托布之简称，哈西德派的创始人。


本丢·彼拉多
 　见“彼拉多，本丢”。


比尔克兹－斯密兹，凯
 （Birket-Smith, Kai 1893～）丹麦民族志学家、考古学家，致力于北美洲爱斯基摩人和印第安人文化、习俗的研究。


比尔努夫，欧仁
 （Burnouf, Eugene 1801～1852）　法国东方学家，致力于佛教和《阿维斯陀》典籍的研究。


彼得·巴克
 　见“特·兰吉·希罗阿”。


彼得一世
 （Петр Ⅰ 1672～1725）　俄国皇帝，即彼得大帝。


彼拉多，本丢
 （Pilatus, Pontius约卒于36/37）　犹太地区的罗马总督；据《圣经》所述，耶稣系由他判决而钉死在十字架上。


毕达哥拉斯
 （Pythagoras约公元前580～前500）古希腊哲学家，宣扬神秘宗教，笃信灵魂转世，提出“肉体是（灵魂的）坟墓”之说。


毕丘林，尼基塔·雅科夫列维奇
 ［Бичурин, Никита Яковлевич 1777～1853，法号“雅金弗”（Иакинф）］　俄国东方学家，从事中亚突厥语诸族历史以及中国文化的研究。


毕晓普，伊萨贝拉
 （Bishop, Isabella 1832～1904）英国旅行家、著作家，曾在北美、夏威夷、东北亚等地旅行，著有《朝鲜及其邻国》（1898年）等。


庇西特拉图
 （Peisistratos约公元前600～前527）古雅典僭主（公元前560～前527，断续地）。


别利雅耶夫，叶甫根尼·亚历山大罗维奇
 （Беляев, Евгени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95～1964）　苏联历史学家，从事伊斯兰教史和阿拉伯中世纪史的研究。其主要著作有《穆斯林派别》、《阿拉伯人·伊斯兰教与阿拉伯的哈里发》。


波波夫，克拉夫季
 （Попов, Клавдий）　俄国近代学者，曾从事科米人宗教、习俗的研究，著有《济良人与济良地区》（1874年）。


波波夫，米哈伊尔
 （Попов, Михаил）　俄国近代学者，从事宗教和神话的研究，著有《斯拉夫神话概览》（1768年）。


波季伊，伊帕季伊
 （Потий, Ипатий 1541～1613）乌克兰教会活动家、著作家。


波捷勃尼亚，亚历山大·阿法纳西耶维奇
 （Потебня, Александр Афанасьевич 1835～1891）　乌克兰和俄罗斯语言学家，西方神话学派在俄国的代表。


波利比奥斯
 （Polybios约公元前201/200～前120/118）　古希腊历史学家，著有《通史》，记述古罗马和地中海沿岸国家的历史沿革。


波利格诺托斯
 （Polygnotos约公元前500/480～约前440）　古希腊画家，大多以神话和史实为题材。


波伦茨，彼得
 （Polenz, Peter 1928～）　德国语言学家，对希腊宗教有所研究。


博阿斯，弗朗兹
 （Boas, Franz 1858～1942）　美国民族志学家、人类学家，语言学家，被视为普通人类学的创始人，出生于德国，美国民族志学领域所谓“博阿斯学派”的创始人，主要从事印第安人文化和语言的研究。


博德罗吉，蒂博尔
 （Bodrogi, Tibor）　大洋洲研究家、民族学家，著有《新几内亚民族学札记》（1953年）、《美拉尼西亚的殖民地化与宗教运动》（1951年）。


博戈拉兹，弗拉基米尔·格尔曼诺维奇
 （Богораз, Владимир Германович 1865～1936）　苏联民族志学家、宗教史家、语言学家，致力于极北地区民族的生活和信仰之考察。其著作《楚克奇人》，对萨满教有深入探考。


博加耶夫斯基
 （Богаевский, П. М.）　俄国民族志学家，对伏尔加河流域乌德穆尔特人等民族有所探考。


博斯曼，吉约姆
 （Bosmann, Guillaume 1672～）　荷兰旅行家，非洲研究家。


柏拉图
 （Plato，Platon约公元前428/427～前348/347）　古希腊哲学家，古代哲学中客观唯心主义的创始人。


伯恩特，凯瑟林
 （Berndt, Catherine）　澳大利亚民族志学家，曾对澳大利亚地区原居民进行考察。


伯恩特，罗纳德
 （Berndt, Ronald）　澳大利亚民族志学家，曾对澳大利亚地区原居民进行考察。


伯尔纳（克莱沃的）
 （Bernard de Clairvaux约1090～1153）　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家，克莱沃（明谷）隐修院创始人。


布尔斯
 （Boers, J.）　荷兰学者，1838年曾对南亚库布人的宗教信仰和习俗进行考察。


布甘维尔，路易·安托万
 （Bougainville, Louis Antoine 1729～1811）　法国航海家，曾搜集大量有关波利尼西亚的资料。


布哈里
 （Muhammad ibn Isma'il al-Bukhari 810～870）　伊斯兰教圣训学家，逊尼派六大“圣训集”的汇集者之一，《布哈里圣训实录》编者。


布莱克，威廉·海因里希·伊曼努埃尔
 （Bleek, Wilhelm Heinrich Immanuel 1827～1875）　德国学者，非洲研究家。


布赖恩特
 （Bryant, A.）　传教士，著有《欧洲人到来前的祖鲁族》。


布朗，乔治
 （Brown, George 1835～1917）　传教士，著有《美拉尼西亚人和波利尼西亚人》。


布勒格
 （Brögger）　考古学家，曾对挪威等地区的岩画进行探考。


布雷顿
 （Breton）　民族学家，对塔斯马尼亚人有所探考，断言其并无任何宗教观念。


布留索夫，亚历山大·雅科夫列维奇
 （Брюсов, Александр Яковлевич 1885～1966）　苏联历史学家，从事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苏联欧洲部分诸部落历史的探考。


布鲁诺，乔尔丹诺
 （Bruno, Giordano 1548～1600）　意大利唯物主义哲学家、无神论者，进一步发展了哥白尼的宇宙构造学说（日心说）；他提出宇宙无限之说，摈斥“续存于冥世”的观念，并将宗教视为战争、纠纷和罪恶赖以产生之源；因拒绝放弃其观点，惨遭宗教裁判所焚死。


布罗米洛
 （Bromilow, W.）　传教士，从事巴布亚人文化的研究，著有《居留原始巴布亚人中20年》（1929年）。


布罗斯，沙尔·德
 （Brosses, Charles de 1709～1777）　法国历史学家，最先将“拜物教”一词用于学术领域。他在《论宗教物神的崇拜》中指出：来源于恐惧和愚昧的拜物教（物崇拜），乃是一切宗教最为古老和必不可少的发展阶段。


布斯拉耶夫，费多尔·伊万诺维奇
 （Буслаев, Федор Иванович 1818～1897）　俄国语言学家，神话学派在俄国学术界的代表，其观点颇受格林兄弟的影响。


布伊索涅
 （Bouyssonie, A.）　法国考古学家，对尼安德特人的葬俗有所探考，并认为其笃信灵魂续存于冥世。

C


查拉图什特拉
 （Zarathustra）　琐罗亚斯德的古波斯语称谓，意即“像老骆驼的男人”或“骆驼的驾驭者”。


查士丁
 （Justinus约100～约165）　基督教理论家、早期教父，后世教会称之为“护教士”，又译“查斯丁”；对斯多葛派、毕达哥拉斯派、柏拉图派哲学有所研究，著有《护教文》等。


查特吉
 （Chatterjee, S.）　印度哲学家，著有《印度哲学概论》。


茨金格
 （Cging）　一布须曼人，曾讲述一些有关该民族习俗的情况。

D


达姆施泰特，雅科布
 （Darmstädter, Jacob）　德国学者，从事《阿维斯陀》的研究。


达塔
 （Datta, J.）　印度哲学家，著有《印度哲学概论》。


大流士一世
 （Darius Ⅰ约公元前558/550～前486）　古波斯帝国国王（约公元前522～前486）；其统治时期，为阿契美尼德王朝之鼎盛期。


大卫
 （David卒于约公元前962）　古以色列国王（公元前11世纪末至前10世纪中期）。


戴克里先（盖尤斯·奥勒利乌斯·瓦勒里乌斯·戴克里先）
 （Gaius Aurelius Valerius Diocletianus约公元245/248～313/316）　古罗马皇帝（公元284～305），实行东方式的君王专制，大肆迫害基督教徒。


戴齐乌斯（盖尤斯·梅西乌斯·昆图斯·图拉真·戴齐乌斯）
 （Gaius Messius Quintus Trajanus Decius约200/201～251）　古罗马皇帝，公元249年起在位，曾在古罗马帝国境内大肆迫害基督教徒。


戴维斯，亚瑟·霍伊
 （Davis, Arthur Hoey 1868～1935）　英国民族志学家，曾在澳大利亚地区考察。


戴谢莱特，约瑟夫
 （Déchelette, Joseph 1862～1914）　法国考古学家，著有《克尔特人、高卢—罗马人史前时期考古指南》。


德·布罗斯，沙尔
 　见“布罗斯，沙尔·德”。


德川家康
 （Tokugawa Ieyasu 1542/1543～1616）　日本德川幕府的开创者。


德尔图良（昆图斯·塞普提米乌斯·弗洛伦斯·德尔图良）
 （Quintus Septimius Florens Tertullianus约160～220后）　基督教神学家，所谓“教父”之一，主要著作有《护教篇》、《论异端无权成立》等。他抨击诺斯替教派，谴责古希腊—罗马哲学家，支持所谓无须加以理性论证的“纯信仰”，反对施之于“圣典”的隐喻说，并提出“三位一体”说。


德拉齐
 （Darazi卒于1019/1020）　伊斯兰教伊斯玛仪派传教师，被视为德鲁兹教派的创始人。


德雷夫斯，阿尔图尔
 （Drews, Arthur 1865～1935）　德国哲学家，神话学派追随者，曾致力于早期基督教史的研究。他赞同神话学派的观点，认为“福音书”中人物（基督、马利亚、彼得等）并非历史人物，否定“福音书”形成于公元1世纪的教会之说。他主张“要有一种宗教，不过是一种革新的、去芜存精的、美妙的宗教”。


德米特里
 （Demetrios Poliorketes约公元前337/336～前283/282）　马其顿王（公元前306～前288，断续地）；武功极盛，公元前307年攻克雅典。


德谟克利特
 （Democritus约公元前470/460～前380/370）　古希腊哲学家、原子论的创始者之一。据他看来，在世间居于主导地位的为自然的必然性，一切现象皆由它决定。他的这一“决定论”摈斥神创造世界之说。他并认为：宗教产生于对骇人听闻的自然现象之困惑莫解、对死亡和所谓冥世惩罚之恐惧。


德·韦特，威廉·马丁·莱贝雷希特
 （De Wette, Wilhelm Martin Leberecht 1780～1849）　德国天主教神学家和圣经史考证家，对所谓“律法书”的由来有所探考。他指出：所谓“律法书”是《申命记》的基础，为圣殿祭司奉约书亚之命于公元前621年编成；其主要著作为《〈旧约全书〉引论》。


狄奥多西大帝
 （Theodosius Ⅰ 346/347～395）　古罗马帝国皇帝（公元379～395），公元392年定基督教为国教，并取缔异教信仰。


狄更斯，查理
 （Dickens, Charles 1812～1870）　英国作家，批判现实主义的重要代表。


狄翁（狄翁·卡西奥斯·科凯亚诺斯）
 （Dion Kassios Kokkeianos生于155～164之间，卒于229之后，或约150～235）　古希腊历史学家；著有《罗马史》。


迪尔凯姆，埃米尔
 （Durkheim, Emile 1858～1917）　法国社会学家，法国社会学派奠基人，又译“涂尔干”，对社会学领域功能学派的发展有重要影响。他并认为：宗教是所谓集体表象，是社会环境加之于人们的意识；只要人类存在，宗教也就存在。


迪蒙·迪尔维尔，茹尔－塞巴斯蒂安－塞扎尔
 （Dumont d'Urville, Jules-Sébastien-César 1790～1842）　法国航海家，曾两度完成环球旅行。


迪佩龙，昂克蒂尔
 （Du Perron, Anketil 1731～1805）　法国东方学家，致力于《阿维斯陀》和琐罗亚斯德教典籍的研究和翻译。


迪特里希
 （Dietrich, B.）　德国学者，对希腊宗教有所研究。


东亨
 （Dongen, G. J. van）　荷兰学者，曾在东南亚地区对库布人进行考察。


杜毕伊，沙尔·弗朗索瓦
 （Dupuis, Charles François 1742～1809）　法国政治活动家、哲学家、无神论者，对有关一切宗教和神话均起源于星辰观念的理论有所阐发。他将古老宗教的一切神话均归结于星座运动的比喻性描述和星体的变易；据他看来，人们对基督的崇拜，实则为对太阳的敬拜。


杜威，约翰
 （Dewey, John 1859～1952）　美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实用主义哲学学派的创始人之一。


多尔西，詹姆斯·欧文
 （Dorsey, James Owen 1848～1895）　美国人类学家，曾对印第安人的习俗和语言进行考察。


多济，赖恩哈特·彼得·安纳
 （Dozy, Reinhart Pieter Anne 1820～1883）　荷兰阿拉伯学家，对西班牙穆斯林时期的历史有所研究。


多罗那他
 （Дараната 1574/1575～1633/1634）　藏传佛教觉囊派僧人，原名“衮噶宁波”，曾赴漠北传法，被蒙古汗王尊为“哲布尊丹巴”，卒于库伦（今乌兰巴托）。


多米提安（提图斯·弗拉维·多米提安）
 （Titus Flavius Domitianus公元51～96）　罗马帝国皇帝（公元81～96），对新生的基督教实行迫害政策，并声称“帝王即神”，并强使基督教徒交纳罗马神庙捐税，后对来自东方的基督教愈加敌视。


多纳图
 （Donatus）　古罗马时期北非地区迦太基主教（即多纳图斯），创立多纳图派（公元4世纪初）。


多尼尼，安布罗乔
 （Donini, Ambrogio）　意大利历史学家，从事早期宗教的研究，著有《宗教史概要》（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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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弗里德里希
 （Engels, Friedrich 1820～1895）


恩尼乌斯（昆图斯·恩尼乌斯）
 （Quintus Ennius公元前239～前169）　古罗马诗人、剧作家，一生致力于向古罗马人介绍古希腊文学和哲学，并为古罗马诗歌艺术的发展作出了贡献；《编年纪》为其主要诗作。


恩培多克勒
 （Empedocles约公元前495/490～前435/430）　古希腊哲学家，认为万物皆由“四根”（火、水、土、气）构成，并提出一系列自然科学的猜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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筏驮摩那
 （Vardhamana约公元前540～前468）　耆那教的创立者，耆那教徒尊称他为“大雄”；相传，生活于公元前6至前5世纪。


菲狄亚斯
 （Phidias约公元前490～前430）　古希腊雕塑家，以制作精美绝伦的雅典娜、宙斯雕塑像著称。


菲斯特尔·德·库朗日，尼玛·德尼
 （Fustel de Coulanges, Numa Denis 1830～1889）　法国历史学家，写有多种有关世界古代史的著作。他在其《古代城邦》（1864年）中对古希腊城邦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有所探讨。


斐洛（亚历山大的）
 （Philo of Alexandria约公元前25～公元50）　犹太神秘主义哲学家，恩格斯称之为“基督教的真正的父亲”，其学说对早期基督教思想的形成影响极大；被视为犹太哲学、阿拉伯哲学以及基督教哲学的奠基人。其学说为斯多葛派、柏拉图派和毕达哥拉斯派之观念与《旧约全书》神话意象之融合。


费尔巴哈，路德维希
 （Feuerbach, Ludwig 1804～1872）　德国唯物主义哲学家和无神论者，德国古典哲学最后一位代表，对宗教和哲学唯心主义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将宗教和神学视为人的本质自我异化的产物，将宗教世界归结为它的世俗基础。据他看来，“人们从属于他们所无法支配之力”这样一种心绪，是宗教的基础；宗教乃是对这种从属关系之歪曲的和虚幻的认识和填充。


费尔坎特，阿尔弗雷德
 （Vierkandt, Alfred 1867～1953）　德国民族志学家、社会学家，前万物有灵论拥护者。


费诺
 （Finou）　波利尼西亚地区汤加传说中的国王；相传，他不信祭司的神祇之说。


丰臣秀吉
 （Toyotomi Hideyoshi 1536/1537～1598）　日本16世纪的封建领主、战国时代末期武将，后统一全国，推行排斥基督教的国策。


冯特，威廉
 （Wundt, Wilhelm 1832～1920）　德国心理学家、语言学家、哲学家，对原始民族的神话等有所论述，并将一切现象归结于心理学范畴，著有《神话与宗教》。


福尔茨，威廉
 （Volz, Wilhelm 1870～1958）　德国学者，曾在南亚考察。


福尔南德，亚伯拉罕
 （Fornander, Abraham）　近代学者，曾居留于太平洋地区，并在夏威夷群岛等地区考察，著有《夏威夷古代传说和民间创作》、《波利尼西亚种族、其起源和迁徙》（1878～1885年）。


福克斯
 （Фукс, А.）　俄国学者，从事民族志的研究，编著有《喀山省楚瓦什人和切列米斯人志》（1840年）。


弗拉基米尔大公
 （Владимир Ⅰ 956～1015）　基辅大公（公元980年起）；宣布东正教为国教，命全体臣民领受洗礼。


弗雷泽，詹姆斯·乔治
 （Frazer, James George 1854～1941）　英国宗教学家、人类学家，致力于原始宗教和古代民族仪俗的研究，英国古典人类学派的主要代表之一，著有《金枝》等。他的著作包容大量对认识与批判教会和神学传统说来极为重要的资料。


弗里德里齐，格奥尔格
 （Friederici, Georg 1866～1947）　德国学者，美洲学家和大洋洲学家。


弗里奇，古斯塔夫
 （Fritsch, Gustav 1838～1927）　德国人类学家，曾在非洲地区考察。


弗罗贝尼乌斯，莱奥
 （Frobenius, Leo 1873～1938）　德国民族志学家、文化史家。


弗洛伦茨，卡尔
 （Florenz, Karl 1865～1939）　德国学者，日本学家，著有《日本人的宗教》。


弗洛伊德，齐格蒙德
 （Freud, Sigmund 1856～1939）　奥地利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他将宗教解释为个人心理的产物，并试图借助于“奥狄浦斯情结”说明图腾崇拜之由来。


伏尔泰
 （Voltaire 1694～1778）　法国哲学家、史学家、文学家，本名“弗朗索瓦－玛丽·阿鲁埃”，曾对专制制度和天主教会进行抨击。据他看来，宗教主要起源于愚昧和欺骗，并使人们脱离有益的劳动，以宗教狂热为基础散布相互敌对和相互仇视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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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吉亚
 （Gorgias约公元前483～前375）　古希腊智者派哲学家；其著作《论不存在或论自然》，已佚。


高尔斯华绥，约翰
 （Galsworthy, John 1867～1933）　英国作家，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法制有所揭露和抨击。


哥白尼，尼古拉
 （Copernicus, Nicolas 1473～1543）　波兰天文学家，日心说的创始者。其学说动摇了宗教宇宙观的基础以及教会关于上帝创造宇宙万物之说，被教会视为“异端”。其所著《天体运行论》被列入《教廷禁书目录》。


戈登韦泽，亚历山大
 （Goldenweiser, Alexander 1880～1940）　美国人类学家、社会学家，著有《早期文化》。据他看来，图腾崇拜建立在象征性的神秘关系的基础之上；不同部落的文化具有共同的心理因素。


戈尔德齐厄尔·伊格纳茨
 （Goldziher Ignac 1850～1921）　匈牙利阿拉伯学家，著有多种有关伊斯兰教史等的著作。其著作中包容丰富的具体资料，对当代伊斯兰教研究极有价值。


格奥尔吉
 （Георги, И.）　俄国民族志学家，对俄国伏尔加河流域等地区一些民族的习俗、宗教仪礼等有所研究。


格尔德纳，卡尔·弗里德里希
 （Geldner, Karl Friedrich 1852～1929）　德国学者、伊朗学家、印度学家，对《阿维斯陀》、《吠陀》等古代典籍有所研究。


格拉夫，海因里希·卡尔
 （Graf, Heinrich Karl 1815～1869）　德国学者，对《圣经》持批判态度。他断言：“律法书”之最晚期的成分，为《埃洛希姆本》；这样一来，教会有关《旧约全书》诸卷书由来的序列之说，则不能成立。


格拉古（提伯里乌斯·塞姆普罗尼乌斯·格拉古）
 （Tiberius Sempronius Gracchus公元前169/163～前133）　古罗马护民官，曾为农民利益进行实施土地法的斗争。


格雷，乔治
 （Grey, George 1812～1898）　英国殖民官员，曾对太平洋岛屿的习俗进行考察和研究。


格雷布纳，弗里茨
 （Gräbner, Fritz 1877～1934）　德国民族志学家，所谓文化—历史学派的奠基人，著有《原始人的世界观》。


格林兄弟，雅科布与威廉
 （Grimm, Jacob 1785～1863; Grimm, Wilhelm 1786～1859）　德国语文学家，写有许多有关德国语言、神话和文化的著作，神话学派的奠基人。


格林卡，格里戈里
 （Глинка, Григорий）　俄国近代学者，著有《斯拉夫人的古老宗教》（1804年）。


古森德，马丁
 （Gusinde, Martin 1886～1969）　天主教神甫、民族志学家，执著于鼓吹原始一神论。


古特曼，布鲁诺
 （Gutmann, Bruno 1876～1966）　传教士，对非洲一些民族的固有宗教有所研究。


固始汗
 （Хан Гуши 1582～1656）　卫拉特四部之一和硕特蒙古之汗，曾率兵入藏扶持黄教（格鲁派）。


贵霜王朝
 （Kushan Dynasty）　约公元1世纪上半期崛起于中亚细亚的古王朝；创立者为原属大月氏的贵霜部落的首领丘就却；在迦腻色伽一世及其后继者的统御下，臻于鼎盛；公元5世纪，为[image: alt]
 哒人所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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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登，阿尔弗雷德
 （Haddon, Alfred 1855～1940）　英国人类学家、大洋洲学家，著有《人类学史》。


哈根，贝恩哈德
 （Hagen, Bernhard 1853～1919）　德国民族志学家、人类学家，著有《苏门答腊的库布人》。


哈基姆
 （al-Hakim 985～1021）　埃及法蒂玛王朝第6代统治者；曾向百姓发放食物，修建清真寺，庇护学者和诗人。


哈里森，简
 （Harrison, Jane 1850～）　英国历史学家，致力于希腊历史的研究。


哈桑
 （al-Hasan约624/625～670/680）　伊斯兰教什叶派哈里发阿里之长子、第2代伊玛目，被视为什叶派的五大哲人之一。


哈特舍普苏特
 （Hatshepsut）　埃及第18王朝女王（约公元前1503～前1482在位）。


海弗林
 （Chephren, Khafre）　埃及第4王朝法老（公元前27世纪末至前26世纪初，约公元前2575～2465年在位），又称“海夫拉”，胡夫之子，曾命民众为其修建崇隆的金字塔。


海通
 （Хайтун, Д. Е.）　苏联学者，著有《奥瑞纳文化期女像考》（1955年）、《图腾崇拜，其本质与起源》（1958年）等。


韩非
 （Хань Фэй；Hanfeizi约公元前280～前233）　中国古代哲学家。


汉穆拉比
 （Hammurabi，Hammurapi卒于约公元前1750）　古巴比伦第1王朝的第6代国王，又译“汉谟拉比”；在位期间（约公元前1792～前1750），国势极盛，曾颁布著名的《汉穆拉比法典》。


豪伊特，阿尔弗雷德·威廉
 （Howitt. Alfred William 1830～1908）　英国探险家、澳大利亚学家，对澳大利亚东南部和东部之原居民的文化有所研究。


荷马
 （Homerus）　半传说中的古希腊诗人；相传，为《伊利昂纪》和《奥德修斯纪》的作者。


赫茨尔，泰奥多尔
 （Herzl, Theodor 1860～1904）　德国历史学家，《犹太国》一书作者，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创始人。


赫茨费尔德，恩斯特
 （Herzfeld, Ernst 1879～1948）　德国考古学家、东方学家，曾出版古代东方（特别是古伊朗）重要典籍。


赫里霍尔
 （Herihor公元前11世纪）　古埃及底比斯城大祭司。据底比斯神庙的记载，他曾夺取王位，自立为法老，并具有高级僧侣、将领和首领的称号。


赫罗兹尼，贝德日赫
 （Hrozny, Bedřich 1879～1952）　捷克赫梯学家，从事古代东方诸民族历史和语言的研究，曾译解古代赫梯文字。


赫内普，阿诺尔德·范
 （Gennep, Arnold van 1873～1957）　法国民族志学家，又译“根内普”，从事原始宗教的研究；其父为荷兰人，他出生于德国，长期居留法国，著有《过渡性仪礼》（1909年）等。


赫特尔，约翰内斯
 （Hertel, Johannes 1872～1955）　德国学者，伊朗学家、印度学家。


赫西奥德
 （Hesiodos，Hesiod约公元前8世纪末至前7世纪初）　古希腊诗人，著有长诗《神谱》、《劳作与时日》等。


黑格尔，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
 （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1770～1831）　德国哲学家，《宗教哲学讲演录》为其主要著作之一；黑格尔的历史主义，对《圣经》之科学探考的形成颇有影响。


侯赛因
 （al-Husayn 626～680）　伊斯兰教什叶派的第3代伊玛目，哈里发阿里之次子。


忽必烈
 （Хубилай；Khubilai Khan，Kublai Khan 1215～1294）　元代皇帝，即元世祖，1260～1294年在位。


胡普费尔德，赫尔曼
 （Hupfeld, Hermann）　德国学者，《圣经》批判家。


怀特，莱斯利
 （White, Lesly 1900～1975）　美国民族志学家，民族志学中现代进化论学派的代表。


霍布斯，托马斯
 （Hobbes, Thomas 1588～1679）　英国哲学家，机械唯物主义的代表，强烈抨击关于神祇以及灵魂不灭的观念。据霍布斯看来，宗教是恐惧和欺骗的产物；对民众说来，它犹如“马勒”；宗教教义同科学世界观格格不入。


霍尔巴赫，保尔·昂利
 （Holbach, Paul Henry 1723～1789）　法国哲学家，机械唯物主义的代表、无神论者，著有《被揭穿了的基督教》、《袖珍神学》、《自然体系》等。他揭示了上帝创造世界以及灵魂不死之说的荒诞不经，并指出：宗教和教会是封建国家、贵族以及教会和神职人员用以压迫人民的工具。其著作被视为无神论思想发展中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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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尔皮奇尼科夫，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
 （Кирпичник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1845～1903）　俄国文艺学家，其观点颇受神话学派的影响。


吉伦，弗兰克
 （Gillen, Frank）　近代民族志学家，对澳大利亚原居民有所探考，著有《中澳大利亚诸土著部落》（1904年）。


吉雅尔，让
 （Guiart, Jean）　法国学者，曾在美拉尼西亚地区考察，著有《塔纳岛的“约翰·弗鲁姆”运动》（1952年）。


季雅科诺夫，伊戈尔·米哈伊洛维奇
 （Дьяконов, Игорь Михайлович 1914～）　苏联东方学家，从事古代前亚历史和语言的研究。


加利科夫斯基
 （Гальковский, Н. М.）　俄国、苏联学者，著有《基督教与古代罗斯多神教遗存之争》（1916年）。


加西拉索·德拉·维加
 （Garcilaso de la Vega约1539～约1617）　秘鲁历史学家，从事印加历史和文化的研究。


伽比尔
 （Kabir 1440～1518）　印度宗教改革家，虔诚派运动早期活动家之一，反对偶像崇拜和种姓制度，主张在神面前人人平等；其思想在锡克教的发展中有着巨大作用。


伽利略，伽利莱奥
 （Galilei, Galileo 1564～1642）　意大利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因证实日心说的正确，遭罗马教廷判罪而被禁锢。他在力学和天文学方面有一系列重要的科学发现，肯定了物体和天体的单纯物理性、自然界客观规律的存在，从而动摇了基督教一切教说的根基。


迦腻色迦
 （Kaniska公元1世纪末至2世纪上半期）　贵霜王朝国王，在位期间（约23年，大致在公元78至144年间）国势强盛，领有北起花剌子模、南抵温迪亚山脉的广大地区；崇尚佛教，对佛教的传播有一定的影响。


杰尼索夫
 （Денисов, П. В.）　苏联现代学者，著有《楚瓦什人的宗教信仰》（1959年）。


金班古，西蒙
 （Kimbangu, Simon 1889～1951）　刚果反殖民主义运动领导人、宗教领袖，曾创立独立教派，自称“先知”，在反对殖民政权的斗争中起有重要作用。


净饭王
 （Suddhodana）　释迦牟尼之父，音译“首图驮那”；相传，为公元前6至前5世纪北天竺迦毗罗卫国国王。


居鲁士
 （Cyrus约公元前600/590～前529）　古波斯国王，阿契美尼德王朝开创者。


君士坦丁（盖尤斯·弗拉维·瓦勒里乌斯·奥勒利乌斯·君士坦丁）
 （Gaius Flavius Valerius Aurelius Constantinus约公元280/285～337）　古罗马帝国皇帝（306～337）；曾颁布“米兰敕令”，宣布帝国境内有信仰基督教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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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伯里，菲利斯
 （Kaberry, Phyllis 1910～1977）　英国人类学家，曾在澳大利亚地区考察，著有《土著妇女，参与宗教仪礼和非参与宗教仪礼者》（1939年）。


卡尔塔雅克，埃米尔
 （Cartallhac, Emile 1845～1921）　法国考古学家，对比利牛斯山区考古有一定贡献。


卡济－穆拉
 （Kazi-Mulla 1795～1832）　高加索达吉斯坦、车臣地区第1代伊玛目，又称“加济·穆罕默德”。


卡利古拉（盖尤斯·尤利乌斯·凯撒·卡利古拉）
 （Gaius Julius Caesar Caligula公元12～41）　古罗马皇帝（公元37～41），曾希图博得神之尊崇。


卡利克拉特斯
 （Callikrates公元前5世纪中叶）　古希腊建筑师，曾参与修建帕特侬神殿等宏伟建筑。


卡鲁茨，理查德
 （Karutz, Richard）　德国学者，从事原始宗教的研究，前万物有灵论的崇尚者，曾提出所谓“辐射说”（1913年），即神秘之力广为扩散之说。


卡鲁诺夫斯卡娅
 （Каруновская, Л. Э.）　苏联学者，对印度尼西亚的宗教信仰有所研究，著有《印度尼西亚的前伊斯兰教信仰》（1969年）。


卡梅哈梅哈一世
 （Kamehameha Ⅰ 1758～1819）　夏威夷王朝君主；1801年，统一夏威夷诸岛，建立王朝。


卡梅哈梅哈二世
 （Kamehameha Ⅱ 1797～1824）　夏威夷王朝君主；1820年，批准第一批传教士进入夏威夷地区。


卡纳库克
 （Kanakuk）　北美印第安人基卡普部落所信奉之先知。


卡斯特勒
 （Casteret, N.）　法国现代考古学家，于1923年发现蒙泰斯庞洞穴。


卡特林，乔治
 （Catlin, George 1796～1872）　美国艺术家，曾致力于反映印第安人的生活，有数百幅描绘印第安人生活的油画以及多部关于印第安人的著作问世。


卡托（老卡托）（马尔库斯·波尔齐乌斯·卡托）
 （Marcus Porcius Cato Major公元前234～前149）　罗马政治活动家、著作家，其主要著作《史源》，为以拉丁文写的第一部罗马史（仅有残篇传世）。其所著《农书》流传至今，其众多书信和著作（《格言集》、《论风习》等）大多失传。


凯恩，奥托
 （Kern, Otto）　德国宗教学家，属神话学派。


凯末尔（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蒂尔克）
 （Mustafa Kemal Atatürk 1881～1938）　土耳其共和国首任总统。


凯撒（盖尤斯·尤利乌斯·凯撒）
 （Gaius Julius Caesar约公元前102/100～前44）　罗马统帅，《高卢战记》一书作者。


凯萨罗夫，安德烈·谢尔盖耶维奇
 （Кайсаров, Андрей Сергеевич 1782～1813）　俄国语言学家、神话研究家，著有《斯拉夫与俄罗斯的神话》。


科采布，奥托·叶甫斯塔费耶维奇
 （Коцебу, Отто Евстафьевич 1788～1846）　俄国航海家，曾在大洋洲地区考察。


科德林顿，罗伯特·亨利
 （Codrington, Robert Henry 1830～1922）　英国人类学家、大洋洲学家，最先对美拉尼西亚的社会和文化进行系统的研究，著有《美拉尼西亚诸语言》、《美拉尼西亚人》。


科尔曼，尤利乌斯
 （Kollmann, Julius 1834～1918）　瑞士解剖学家、人类学家，“俾格米人说”的创始者。


科佩斯，威廉
 （Koppers, Wilhelm 1886～1961）　奥地利民族志学家，民族志学领域所谓“维也纳”学派的主要代表，主张用历史比较法认识文化现象，曾到火地岛和印度中部等地区从事实地考察，著有《原始人类与其所在的世界》等。


科瓦辽夫，谢尔盖·伊万诺维奇
 （Ковалёв, Сергей Иванович 1886～1960）　苏联历史学家，从事古希腊—罗马史以及基督教起源和本质的研究。据他看来，基督教并非宣道者的活动之产物，而是产生于一定的历史、经济和社会的条件下之广泛的运动。


克拉舍宁尼科夫，斯捷潘·彼得罗维奇
 （Крашенинников, Степан Петрович 1711～1755）　俄国学者，从事堪察加地区的考察。


克劳狄乌斯（提伯里乌斯·克劳狄乌斯·尼禄·格尔玛尼库斯）
 （Tiberius Claudius Nero Germanicus公元前10～公元54）　古罗马皇帝（公元41～54），多次对外用兵；公元43年，曾率军入侵不列颠。


克雷芒（亚历山大的）
 （Clement Alexandrinus约150～约211/215）　基督教神学家，主要著作有《劝告异教徒》、《哪个富者得救？》等。他力图将信仰与知识，将希腊哲学与基督教教说结合起来，并认为希腊化时期的文化同基督教并不相悖。他并将逻各斯视为上帝、圣子的流溢。当代神学家对克雷芒的所谓“辨惑学”给予极高评价。


克雷默，奥古斯丁·弗里德里希
 （Krämer, Augustin Friedrich 1865～1941）　德国学者，大洋洲学家。


克雷姆斯基，阿加凡格尔·叶菲莫维奇
 （Крымский, Агафангел Ефимович 1871～1942）　苏联东方学家，从事阿拉伯、伊朗诸民族历史和文化的研究。


克里底亚
 （Kritias约公元前460～前403）　古希腊哲学家、智者派哲学家，又是政治活动家，雅典三十寡头统治者首领，曾参与以苏格拉底为首的哲学小集团。


克利斯提尼
 （Cleisthenes of Sicyon）　古希腊锡基翁的僭主，约公元前600～前570年在位。


克鲁津施泰恩，伊万·费多罗维奇
 （Крузенштерн, Иван Федорович 1770～1846）　俄国航海家，曾作环球旅行。


克罗伯，阿尔弗雷德
 （Kroeber, Alfred 1876～1960）　美国民族志学家，博阿斯的追随者，致力于人类学、人种学、考古学、语言学、民俗学等的研究，著有《人类学》、《加利福尼亚印第安人手册》等。


孔德，奥古斯特
 （Comte, Auguste 1798～1857）　法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实证论的创始者；据他看来，哲学不应以抽象的推理，而应以实证的“事例”为依据；《实证哲学教程》为其主要著作。


孔雀王朝
 （Maurya Dynasty）　古印度摩揭陀国的王朝；公元前321年，为旃陀罗笈多（月护王）所创立；约公元前187或185年，为巽加王朝所取代。在孔雀王朝期间，佛教和耆那教广为传布。


孔斯坦，班雅曼
 （Constant, Benjamin 1767～1830）　法国自由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政论家和作家。在流亡期间，完成《论宗教的起源、形态及发展》（共5卷，1823～1831年）。


孔子
 （Конфуций；Confucius公元前551～前479）　中国古代的哲学家和教育家，被视为所谓儒教的创始人。


库布拉诺夫
 （Кубланов, М. М.）　苏联现代历史学家，著有《关于基督教起源的基本问题》（1964年）。


库恩，弗兰茨·费利克斯·阿达尔贝特
 （Kuhn, Franz Felix Adalbert 1812～1881）　德国语文学家、民族志学家，比较神话学派创始者之一；试图借助于对印欧语言的比较研究，探考原始民族文化的风貌，著有《印欧人上古史论丛》（1845年）、《神话学研究》（2卷，1886～1912年）。


库克，詹姆斯
 （Cook, James 1728～1779）　英国航海家，曾多次作环球旅行，对太平洋岛屿原居民的习俗有所考察和记述。


库诺，海因里希
 （Cunow, Heinrich 1862～1936）　德国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民族志学家，著有《宗教及神祇信仰之由来》。他依据大量民族志资料，对宗教在人类发展早期阶段的演化进行探考。


库珀，费尼莫尔
 （Cooper, Fenimore 1789～1851）　美国作家，《拓荒者》、《大草原》等涉及北美洲印第安人的长篇小说的作者。


库兹涅措夫
 （Кузнецов, С. К.）　俄国现代学者，对伏尔加河流域诸民族和马里人的习俗有所探考。


魁里尼（魁里尼·普布利乌斯·苏尔皮齐乌斯）
 （Quirinius Publius Sulpicius）　罗马帝国派驻犹太的总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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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策尔，弗里德里希
 （Ratzel, Friedrich 1844～1904）　德国民族志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领域地理学派创始人之一。


拉德克利夫－布朗，阿尔弗雷德·雷吉纳尔德
 （Radcliffe-Brown, Alfred Reginald 1881～1955）　英国人类学家、民族志学领域所谓结构—功能方法理论家，社会人类学派创始人。他论证了“社会人类学”的种种观点，力图通过对处于原始社会阶段的诸民族之现状的探考，揭示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之共同规律。


拉丁，保罗
 （Radin, Paul 1883～1959）　美国民俗学家、人类学家，又译“雷丁”，从事北美印第安人习俗和宗教早期形态的研究，对人类学重要领域的研究有所贡献，著有《作为哲人的原始人》、《原始宗教》、《人类学的方法和理论》。


拉斐尔
 （Raffael 1483～1520）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画家，曾创作多幅圣母画像以及众多宗教题材的艺术作品。


拉夫多尼卡斯，弗拉季斯拉夫·约瑟福维奇
 （Равдоникас, Владислав Иосифович 1894～1976）　苏联考古学家，从事人类原始社会和上古史的探考，著有《原始社会史》。


拉梅内，费利西泰·罗贝尔·德
 （Lamennais, Felicité Robert de 1782～1854）　法国天主教活动家、神甫，所谓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奠基人之一，著有《信者的话》（1834年）、《哲学论稿》（1840～1846年）等。他基于新柏拉图主义和莱布尼茨的思想，试图使宗教与哲学相容并存，在许多问题上背离正统天主教之说。


拉美西斯二世
 （Rameses，Ramses Ⅱ）　古埃及第19王朝法老（公元前1304～前1237或公元前1317～前1251）；在位期间，大兴土木，营造神庙。


拉美西斯三世
 （Rameses，Ramses Ⅲ卒于公元前1156）　古埃及第20王朝法老（公元前1198～前1166年在位）；在位期间，外患频仍，统治日危，遂愈加依靠僧侣。


拉诺维奇，阿布拉姆·鲍里索维奇
 （Ранович, Абрам Борисович 1885～1948）　苏联历史学家，从事犹太教、早期基督教史的研究，著有《古犹太宗教简史》、《早期基督教会简史》等。


拉佩鲁兹，让·弗朗索瓦
 （La Pérouse, Jean François 1741～1788）　法国航海家，曾在太平洋岛屿、美洲西北部沿海地区进行考察。


拉斯穆森，克努兹
 （Rasmussen, Knud 1879～1933）　丹麦民族志学家，曾对爱斯基摩人的习俗进行考察，有众多文学著作、游记、学术论著以及爱斯基摩人的神话等的译作问世。


拉特雷
 （Rattray, R. S. 1881～1938）　英国船长，对阿散蒂人的宗教和文化有所研究，著有《阿散蒂人的宗教与艺术》（1927年）。


拉特舍夫，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
 （Латышев, Васил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1855～1921）　俄国、苏联语文学家、历史学家，从事古代历史和典籍的研究。


莱喀古士
 （Lycurgus）　古代斯巴达立法者（公元前7世纪），又译“利库尔戈斯”，希罗多德和普卢塔克等曾提及。


莱曼
 （Lehmann）　德国学者，对希腊宗教有所研究。


莱莫济
 （Lemozi）　天主教神甫，对法国奥弗涅山脉的洞穴有所考察。


莱维－布吕尔，吕西安
 （Lévy-Bruhl, Lucien 1857～1939）　法国哲学家、民族志学家，致力于原始思维和原始文化的研究，著有《原始思维》、《低级社会中的心理》。


莱维－斯特劳斯，克洛德
 （Lévi-Strauss, Claude 1908～）　法国社会学家、民族志学家，结构主义的主要代表，生于布鲁塞尔；著有《神话学》（4卷，1864～1971年）等。据他看来，一切发展阶段的人类活动的主要动因，乃是对认识周围世界之希冀。莱维－斯特劳斯的著作不仅包容丰富的实际资料，而且不乏饶有意味的阐述。


莱亚德
 （Layard, John 1891～1972）　英国学者，著有《马勒库拉岛的石人》（1942年）。


兰格，安德鲁
 （Lang, Andrew 1844～1912）　英国语文学家、历史学家、民俗学家，原始一神论的倡始者，著有《习俗与神话》（1884年）、《神话仪礼与宗教》（1887年）、《宗教的形成》（1898年）、《法术与宗教》（1910年）。据他看来，对造物主的笃信，是宗教信仰之最古老的形态。


兰克，奥托
 （Rank, Otto 1884～1939）　奥地利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派最早、最有影响的崇尚者之一，将精神分析理论扩展到神话、宗教、艺术等领域，试图以精神分析原理对文学艺术现象进行阐释，执著于论证奥狄浦斯情结为诗歌和神话提供丰富的主题，著有《艺术家》、《心理分析学对神话研究的贡献》、《英雄诞生的神话》。


兰特曼，贡纳尔
 （Landtmann, Gunnar）　近代民族志学家，对巴布亚人和非洲一些民族的习俗有所研究，并著有《祭司之由来》（1905年）。


朗达玛
 （Лангдарма卒于842）　吐蕃末代赞普，公元838年为反佛贵族拥立；即位后废弃佛教，842年被佛教徒拉隆·贝吉多杰刺杀。


朗费罗，亨利·沃兹沃斯
 （Longfellow, Henry Wadsworth 1807～1882）　美国诗人；1855年，以芬兰史诗《卡勒瓦拉》为蓝本，完成其艺术成就最高的著作——《海华沙之歌》。


老子
 （Лао-цзы；Lao Zi公元前6～前5世纪）　中国古代哲学家；《道德经》被视为老子所作。


勒鲁瓦－古朗，安德烈
 （Leroi-Gourhan, Andre 1911～1986）　法国考古学家，曾从事旧石器时代晚期聚落、居所、岩画和雕塑的探考。


勒然
 （Le Jeune）　传教士，对北美印第安人的习俗有所考察。


雷巴科夫，鲍里斯·亚历山大罗维奇
 （Рыбаков, Борис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908～）　苏联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对东部斯拉夫人以及古罗斯的历史和文化有所研究。


雷奇科夫，彼得·伊万诺维奇
 （Рычков, Пётр Иванович 1712～1777）　俄国学者，并从事伏尔加河流域、乌拉尔地区诸民族历史和民俗的研究。


雷特金，格奥尔吉·斯捷潘诺维奇
 （Лыткин, Георгий Степановнч 1835～1907）　俄国语言学家，曾对科米人的习俗进行考察。


里弗斯，威廉
 （Rivers, William 1864～1922）　英国人类学家，对前阶级社会的民族关系以及太平洋岛屿原居民的社会制度以及传统文化有所探考。


李必达（马尔库斯·埃米利乌斯·李必达）
 （Marcus Aemilius Lepidus Minor公元前89～前13/12）　古罗马国家活动家、执政官，后三执政之一；公元前43年10月与安东尼和屋大维结成三巨头同盟。


李维（提图斯·李维）
 （Titus Livius公元前64/59～公元17）　古罗马历史学家，著有《罗马建城以来的历史》；李维与塔西佗、西塞罗创造了崭新的、“像乳汁一样的”文体。


利涅夫斯基，亚历山大·米哈伊洛夫
 （Линевский, Алексадр Михайлов 1902～）　苏联考古学家、民族志学家。


利佩特，尤利乌斯
 （Lippert, Julius 1839～1909）　奥地利历史学家，进化论学派民族志学家，写有多种关于家庭、文化和宗教的著作。他认为：对于宗教的产生说来，原始人的情感（特别是对死亡的恐惧）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万物有灵信仰和祖先崇拜，是一切晚期宗教的基原。


利普斯，埃娃
 （Lips, Eva 1906～）　德国民族志学家，从事印第安人文化的研究，著有《印第安人记》。


利希滕施泰因，马丁·海因里希
 （Liechtenstein, Martin Heinrich 1780～1857）　德国旅行家，曾在非洲地区考察。


利相斯基，尤里·费多罗维奇
 （Лисянский, Юрий Фёдорович 1773～1837）　俄国航海家，曾作环球旅行，并搜集民族志资料。


莲花生
 （Padmasambhava公元8世纪）　古印度佛教僧人，曾应吐蕃赞普赤松德赞的邀请，到中国西藏地区传布密教，被后世喇嘛教宁玛派尊为祖师。


列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Ленин, Владимир Ильч 1870～1924）


列皮奥欣，伊万·伊万诺维奇
 （Лепёхин, Иван Иванович 1740～1802）　俄国旅行家，搜集有大量关于俄罗斯地理和民族习俗的资料。


林－罗思
 （Ling-Roth, H.）　英国学者，著有《塔斯马尼亚的土著居民》（1890年）。


琉善
 （Lucian约120～180/190）　古希腊作家、无神论者，又译“卢奇安”，恩格斯称之为“古希腊罗马时代的伏尔泰”。他对多神教和基督教同样予以揭露，并否定和嘲讽所谓灵魂不死和冥世果报的观念。其著作在自由思想者中颇受欢迎。


留基伯
 （Leucippos公元前500～前440）　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原子论创始人。他最先提出所谓因果律和万有其源的定律。


龙树
 （Nagarjuna约公元2～3世纪）　古印度佛教哲学家，大乘佛教中观宗的创始人，大力传教，使大乘之般若性空学说传布于印度全境；其著作颇多，有“千部论主”之称。他潜心于论证：一切皆空，有的无非是生死轮回，即循环不已的转世。密宗、禅宗均以龙树的学说为立宗之本。


卢伯克，约翰
 （Lubbock, John 1834～1913）　英国民族志学家、考古学家，写有多种有关原始社会史的著作。


卢克莱修（提图斯·卢克莱修·卡鲁斯）
 （Titus Lucretius Carus约公元前99/95～约前55）　古罗马哲学家、诗人、唯物主义者、无神论者，曾对有关神创造世界的谬说和种种宗教偏见进行抨击。他总结了有关宗教起源的无神论观念，将宗教视为愚昧以及面对可怖的自然现象所产生的恐惧之结果，并视之为对死亡的恐惧之体现。


卢里耶，索洛蒙·雅科夫列维奇
 （Лурье, Соломон Яковлевич 1890～1964）　苏联历史学家，从事古希腊历史和文化的研究。


鲁加姆布瓦，洛雷安
 （Rugambwa, Laurean 1912～）　坦桑尼亚人，曾任红衣主教。


罗宾逊，乔治·奥古斯图斯
 （Robinson, George Augustus 1788～1866）　英国民族志学家，曾在澳大利亚地区考察。


罗伯逊，阿奇巴尔德
 （Robertson, Archibald 1886～1961）　英国宗教研究家；他坚持对宗教释析采取历史的态度，曾对基督教的起源和宗教的历史作用等问题进行探考，著有《基督教的起源》。


罗伯逊，约翰
 （Robertson, John 1856～1933）　苏格兰学者，从事早期基督教史的研究。在《基督教与神话》、《信奉多神的基督徒》等著作中，他持神话学派的观点。据他看来，《福音书》是产生于对自然现象的不正确认识之神话的汇集。


罗海姆，盖佐
 （Rohaim, Géza 1891～1953）　美国心理学家、民族志学家，生于匈牙利，曾在大洋洲、北美和非洲等地区进行考察；弗洛伊德主义的追随者，并将其观点导至极端。他沉湎于以精神分析法解释文化现象，将弗洛伊德的理论列入当代人类学知识领域，并对民间传说、神话、宗教进行探考和阐释。其主要著作有：《澳大利亚人的图腾制度》、《文化的起源和作用》、《精神分析学与人类学》等。


罗摩克里什那
 （Ramakrishna 1834～1886）　印度哲学家，宗教改革家，新印度教的代表。他依据吠檀多派的灵魂不死说，宣扬世人平等，并维护通过消除宗教差异改善世界的思想。


罗日岑
 （Рожицын, В. С.）　苏联学者，从事基督教的研究。


罗森堡，奥托·卡尔·尤利乌斯
 （Розенберг, Отто Карл Юлиус 1888～1919）　俄国日本学家、佛教研究家。


罗斯，约翰
 （Ross, John 1777～1856）　英国旅行家，苏格兰海军军官，曾率考察团在北美北极地区考察，搜集有大量材料。


罗思，沃尔特·埃德蒙
 （Roth, Walter Edmund 1861～1933）　英国民族志学家、澳大利亚学家。


罗易，罗摩汉
 （Roy, Rammohan 1772～1833）　印度早期改良主义运动的代表，宗教和社会改革团体梵社的创始者，主张社会改革，反对种姓制度和种种陋俗。他并谴责正统印度教信奉多神以及奉行偶像崇拜、种姓制度、随夫殉葬等。他将其所说的独一神表述为非人格的宇宙。罗易将印度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三者的成分融合于其宗教—哲学体系。


罗斯，弗雷德里克
 （Rose, Frederick 1915～）　英国民族志学家、澳大利亚学家。


洛梅尔，安德烈阿斯
 （Lommel, Andreas）　现代大洋洲学家，著有《美拉尼西亚的“货船崇拜”》（1953年）。


洛特，昂利
 （Lhote, Henri 1903～）　法国考古学家，曾对北非地区阿杰尔高原的洞穴艺术进行考察。


洛谢夫，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
 （Лосев, Алексей Фёдорович 1893～）　苏联哲学家、语文学家，写有多种有关古希腊—罗马神话、美学、哲学的著作。


洛伊，罗伯特
 （Lowie, Robert 1883～1957）　美国民族志学家，民族志学领域反进化论历史学派代表，晚年转而承认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思想的科学性。他曾在北美大平原地区的印第安人中进行实地考察，对人种学有突出贡献。其主要著作有：《文化与人种学》、《原始社会》、《人种学理论史》等。

M


马丁·德·韦特，威廉
 　见“德·韦特，威廉·马丁·莱布雷希特”。


马尔，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
 （Марр, Николай Яковлевич 1864～1934）　苏联语言学家，曾从事高加索地区语言和民族的研究。


马尔凯洛夫
 （Маркелов, М. Т.）　苏联学者，对伏尔加河流域诸民族的宗教信仰有所研究，著有《马里人》（1931年）。


马尔提亚利斯（马尔库斯·瓦勒里乌斯·马尔提亚利斯）
 （Marcus Valerius Martialis约38/41～约103/104）　古罗马诗人，以铭辞著称。其铭辞大多为带有一定讽刺意味的诗章，鞭挞种种社会恶习，对下层民众的生活深表同情。


马格尼茨基，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
 （Магницкий, Василий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1839～1901）　俄国历史学家，民族志学家，对伏尔加河流域非俄罗斯民族的习俗有所探考。


马赫迪·穆罕默德
 　见“穆罕默德·艾哈迈德”。


马克思，卡尔
 （Marx, Karl 1818～1883）


马克西米安（马尔库斯·奥勒利乌斯·瓦勒里乌斯·马克西米安）
 （Marcus Aurelius Valerius Maximianus公元240～310）　古罗马皇帝（286～305、307～310），支持戴克里先迫害基督教徒的政策。


马雷沙尔，西尔万
 （Maréchal, Sylvain 1750～1803）法国启蒙运动者、无神论者，对教会进行了勇敢的抨击。在《法国的卢克莱修》、《古代和近代无神论者词典》中，他对《圣经》以及有关基督的神话加以贬抑，并对自然神论进行抨击。


马雷特，罗伯特·拉努尔夫
 （Marett, Robert Ranulph 1866～1943）　英国学者，从事原始宗教的研究，前万物有灵论的倡始者，其主要著作为《在宗教的门槛》。据他看来，情感对宗教的产生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宗教并非源出于思，而是“产生于舞”；原始人关于超自然者的观念，体现于对法术和塔布的信仰。


马里纳，威廉
 （Mariner, William 1791～1853）　英国海员，对汤加群岛原居民的生活和习俗有所记述。


马利诺夫斯基，布罗尼斯拉夫
 （Malinowski, Bronislaw 1884～1942）　民族志学家、社会学家，民族志学领域功能学派的创始人。他对揭示原始法术的社会根源极为关注。他指出：“凡是存在机遇成分以及期望同恐惧之间的情感摆动屡见不鲜之处，则可发现法术。”


马特斯瓦，安德烈
 （Matswa, André）　刚果政治活动家，20世纪20年代末期刚果政治—宗教运动的领导者。


马托林，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
 （Маторин, Николай Михайлович）　苏联学者，致力于民族志学和宗教早期形态的研究，著有《伏尔加－卡马边区各民族之宗教的今昔》、《东正教崇拜中的女神·比较神话学概论》等。


马西昂
 （Marcion约85～约160）　马西昂派创始人，主张对教会进行全面改革；所建教会自2世纪起曾在罗马帝国境内许多地区盛极一时。其学说与诺斯替教派的观点相近。


马歇尔，约翰
 （Marshall, John 1876～1958）　英国考古学家，对古代印度河流域文明的发现有所贡献。


玛喀比家族
 （Maccabees）　犹太祭司家族，即“马加比家族”，又称“哈斯蒙尼”；公元前2世纪中叶，其代表人物曾领导反对外国统治的起义；该家族曾建立玛喀比王朝，晚期因内部纷争而趋于衰落。“玛喀比”（“马加比”），原为公元前168～前164年犹太独立战争的领导人犹大之称号（意即“铁锤”），后成为其家族的称谓。


迈蒙尼德
 （Maimonides 1135～1204）　犹太中世纪哲学著名代表，神学家，即摩西·本·迈伊蒙（Mōsheh ben Maimōn），中世纪西欧人称之为“迈蒙尼德”；试图将亚里士多德哲学和犹太教教义加以融合。其宗教哲学著作《迷途指津》，致力于凭借理性哲学对犹太教教义进行阐释，使其理性化。他并将《塔木德》中错综复杂的教理系统化。


迈耶，汉斯
 （Mayer, Hans 1907～）　德国历史学家，从事希腊宗教和神话的研究。


迈因霍夫，卡尔
 （Meinhof, Carl 1857～1944）　德国学者，致力于非洲诸民族宗教的研究，著有《经济领域的非洲宗教》。


麦凯，欧内斯特
 （Mackay, Ernest 1880～1943）　英国考古学家，对印度河流域文明的发现有所贡献。


曼，爱德华
 （Man, Edward）　英国现代人种学家，著有《安达曼群岛的土著居民》（1932年）。


曼哈特，威廉
 （Mannhardt, Wilhelm 1831～1880）　德国学者，致力于日耳曼人低级神话的研究，并有多部著作问世。


曼西卡
 （Мансикка, В.）　苏联学者，从事斯拉夫诸民族前基督教信仰的研究。


梅叶，让
 （Meslier, Jean 1664～1729）　法国唯物主义思想家、无神论者，又译“梅利叶”，其所著《遗书》被视为对基督教教会的控诉书。他反对封建社会的不公、暴虐、剥削，揭露宗教的本质，揭示宗教观念和教会教说的虚妄性。


门德尔松，摩西
 （Mendelssohn, Moses 1729～1786）　德国哲学家，出生于德国的犹太人，德国启蒙运动温和派的代表。他主张对“自然宗教”进行理性主义改造，要求容许异教和宗教信仰自由。其主要著作有：《斐多——论灵魂不死》、《为犹太人辩护》、《耶路撒冷——论宗教权威和犹太教》、《晨更》。


蒙森，泰奥多尔
 （Mommsen, Theodor 1817～1903）　德国历史学家，写有多部有关古罗马史的著作。


蒙唐东，乔治
 （Montandon, George）　法国学者，对古代葬仪有所研究。


孟他努斯
 （Montanus）　早期基督教孟他努派创始人（2世纪中期），惯译“孟他努”。


孟子
 （Мэн-цзы；Mengzi约公元前372～前289）


米尔扎·侯赛因·阿里·努里
 （Mirza Husayn Ali Nuri 1817～1892）　巴哈教派的创始人之一。


米开朗琪罗
 （Michelangelo 1475～1564）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画家、雕塑家，曾以宗教题材进行创作；代表作有《大卫》、《摩西》、《创世记》、《最后的审判》等。


米克卢霍－马克莱，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
 （Миклухо-Маклай, 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 1846～1888）　俄国民族志学家，曾在东南亚、大洋洲地区进行考察。


米克洛希奇，弗兰蒂舍克
 （Miklošic, František 1813～1891）　奥地利、斯洛文尼亚语言学家，并从事斯拉夫文学的研究；斯拉夫叙事创作比较研究的倡始者。


米勒．弗里德里希·马克斯
 （Müller, Friedrich Max 1823～1900）　英国语文学家、印度学家，又译“缪勒”，致力于印度文学、历史、宗教以及比较神话学的研究。他是宗教起源之自然说的拥护者，并认为：神话的萌现，同古代语言的特点和演化不无关联。


米列尔，奥列斯特·费多罗维奇
 （Миллер, Орест Фёдорович 1833～1889）　俄国文艺理论家、民间文艺学家，神话学派的拥护者。


摩尔根，刘易斯·亨利
 （Morgan, Lewis Henry 1818～1881）　美国民族志学家、考古学家、原始社会史家，《古代社会》一书的作者。


摩尼
 （Mani约216～277）　摩尼教的创始人。


莫什金
 （Мошкин, Н. Ф.）　苏联学者，对伏尔加河流域诸民族的宗教信仰有所探考。


莫扎特，沃尔弗冈·阿玛德乌斯
 （Mozart, Wolfgang Amadeus 1756～1791）　奥地利作曲家，维也纳古典乐派代表之一；曾任萨尔茨堡大主教的乐队副指挥、奥皇的宫廷乐师。


穆罕默德
 （Muhammad 570～632）　伊斯兰教创始人。


穆罕默德·艾哈迈德
 （Muhammad Ahmad约1844～1885）　苏丹民族英雄，1881年自称“马赫迪”（意即“救世主”），曾领导广大民众起义。


穆罕默德·伊本·阿卜杜·瓦哈布
 （Muhammad ibn 'Abd al-Wahhab 1703～1792）　伊斯兰教瓦哈比派创始人。


穆尼，詹姆斯
 （Mooney, James 1861～1921）　美国民族志学家，对美国印第安人的所谓“精灵舞”运动有翔实探考，著有《东部苏人部落》（1894年）。


穆斯林·伊本·哈加吉
 （Muslim ibn al-Hajjaj 817/821～874/875）　伊斯兰教“圣训”学家；辑成《穆斯林圣训实录》52卷，另编有许多教法书、传记等，已佚。

N


那拉姆－辛
 （Naram-Sin）　阿卡得王朝国王，在位期间（公元前2236～前2200），国势极盛；实行集权，并自称“神”。


那纳克
 （Nanak 1469～1538/1539）　锡克教创始人、第1代祖师。


纳利莫夫
 （Налимов, М. П.）　俄国近代民族志学家，对伏尔加河流域以及北方诸民族的习俗有所研究。


奈费尔蒂蒂
 （Nefertiti）　古埃及王后（公元前15世纪末至前14世纪初），曾积极参与丈夫埃赫纳通的宗教改革，其半身雕像被视为古代艺术珍品。


奈库尔
 （Nekur）　古埃及第4王朝法老海弗林之子。


南森，弗里特约夫
 （Nansen, Fridtjof 1861～1930）　挪威旅行家，曾对爱斯基摩人的习俗进行考察，著有《爱斯基摩人的生活》、《极北地区》等；1922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金。


内沃曼，汉斯
 （Nevermann, Hans 1902～）　德国学者，曾在大洋洲地区进行考察。


尼德尔莱，卢博尔
 （Niederle, Lubor 1865～1944）　捷克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写有多种有关斯拉夫古代史和考古的著作。


尼尔松，马丁
 （Nilsson, Martin 1874～1967）　瑞典宗教史家、语文学家，从事古希腊宗教史的研究。


尼康
 （Никон 1605～1681）　莫斯科正教会牧首（1652～1666），一译“尼孔”，曾进行教会改革、统一宗教仪礼，以强化正教势力。


尼科利斯基
 （Никольский, Н. В.）　苏联学者，对楚瓦什人的宗教信仰有所探考。


尼科利斯基，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
 （Никольский, Николай Михайлович 1877～1959）　苏联宗教史家、东方学家，从事东方史、宗教和教会史的研究。其许多著述旨在阐述和捍卫对《旧约全书》的历史批判之结论。他并从事俄罗斯正教会史的研究。


尼科利斯基
 （Никольский, П. Н.）　苏联学者，对伏尔加河流域宗教信仰有所探究。


尼禄（克劳狄乌斯·凯撒·尼禄）
 （Claudius Caesar Nero 37～68）　古罗马帝国皇帝；曾对基督教大肆迫害，遇害者达数千人。


聂斯脱利
 （Nestorius约380/381～451）　基督教神学家、曾任东方教会君士坦丁堡宗主教，聂斯脱利派首领。


涅莫耶夫斯基，安德泽伊
 （Niemojewski, Andrzej 1864～1921）　波兰学者，著有多种有关基督教起源和本质的著作，致力于论证耶稣形象溯源于神话。他断言：耶稣确曾有之的论据，并不存在；古代东方的宗教是有关耶稣之神话的来源之一。

O


欧赫美尔
 （Euhemeros公元前4世纪后半期至前3世纪初叶，约公元前340～前260）　古希腊哲学家，其观点与昔勒尼派相接近；最先借助于理性主义对神话加以阐释，著有《神圣的历史》（仅余残篇）。据他看来，诸神和英雄无非是神圣化之往昔的显要人物，而神话则是已逝去的岁月之现实事态的神幻叙述。


欧里庇得斯
 （Euripides约公元前485/484或480～前407/406）　古希腊剧作家，著有多部古典悲剧。


欧麦尔
 （'Umar ibn al-Khattab 586/592～644）　伊斯兰教史上第2任哈里发（634～644），曾征服叙利亚、伊拉克、巴勒斯坦、波斯、埃及等地，并使伊斯兰教广为传布。

P


帕金森
 （Parkinson, R.）　德国商务人员，著有《南海30年》（1907年）。


帕科米乌斯
 （Pachomius约287～346/347）　古代基督教集体隐修院创始人，又译“帕科米乌”，曾编著《隐修章则》。


帕克
 （Parker, G.）　民族志学家，20世纪初曾在南亚地区对维达人进行考察。


帕拉斯，彼得·西蒙
 （Паллас, Пётр Симон 1741～1811）　俄国地理学家、旅行家，搜集有大量有关地理、民族志的资料。


帕里，威廉
 （Parry, William 1790～1855）　英国旅行家，曾率考察团在北美洲北极地区考察，并搜集有大量有关爱斯基摩人习俗的资料。


帕皮里乌斯
 （Papirius）　古罗马萨谟奈战争中的英雄，五任执政官，两任独裁官。


帕萨格，齐格弗里德
 （Passarge, Siegfried 1867～1958）　德国旅行家、地理学家，曾在非洲、北美等地区进行考察。


帕谢克，塔季雅娜·谢尔盖耶夫娜
 （Пассек, Татьяна Сергеевна 1903～1968）　苏联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对东欧、高加索地区新石器时代、铜石并用时代以及青铜时代有所探考。


庞培（格奈乌斯·庞培·马格努斯）
 （Gnaeus Pompeius Magnus公元前106～前48）　古罗马统帅和国家活动家，曾远征东方。


培根，罗杰
 （Bacon, Roger约1214/1220～1292/1294）　英国哲学家、实验科学家的前驱，曾遭教会幽禁。他反对经院哲学的思辨和对教会人士的盲目崇拜，并将经验视为认识之基础。他对封建秩序和宗教人士进行了抨击，并倡导发展世俗教育。


佩里安德罗斯
 （Periandros约公元前660～约前586/585）　古希腊科林斯僭主；在其秉政期间（约公元前627～前586年），科林斯国势极盛。


皮埃特，爱德华
 （Piette, Edouard 1827～1906）　法国考古学家，致力于对原始社会艺术史的研究。


皮乌苏茨基，布罗尼斯拉夫
 （Piłsudski, Bronislaw）　波兰民族志学家。


品达罗斯
 （Pindaros约公元前522/518～前446/442或前438）　希腊合唱琴歌的职业诗人，一译“平达”，写有各种合唱琴歌，诸如颂神歌、酒神颂、迎神赛会合唱歌等，尤以写竞技胜利者颂见长。


珀西－史密斯
 （Percy-Smith）　新西兰学者，著有《波利尼西亚社会》。


普拉克西特利斯
 （Praxiteles约公元前390/370～约前330）　古希腊雕塑家，以雕塑的维纳斯像而闻名。其风格尤为注重典雅柔美，对古希腊艺术的发展有深远影响。


普劳图斯（普劳图斯·提图斯·马克齐乌斯）
 （Plautus Titus Maccius约公元前254/250～前187/184）　古罗马诗人、喜剧作家；他的剧作反映了当时罗马下层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对富人、高利贷者以及种种社会恶习进行了揶揄和鞭挞。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彼得·费多罗维奇
 （Преображенский, Пётр Федорович 1894～1941）　苏联历史学家，曾从事古希腊—罗马史和基督教史的研究。


普列汉诺夫，格奥尔吉·瓦连廷诺维奇
 （Плеханов, Георгий Валентинович 1856～1918）　俄国哲学家和无神论宣传家。其所著《俄国社会思想史》，包含有关无神论和宗教的丰富资料；他并对宗教的历史和社会—历史根源作了深刻的、科学的分析。


普里斯特利，约瑟夫
 （Priestley, Joseph 1733～1804）　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自然科学家；他的唯物主义具有自然神论的色彩。他反对有关灵魂的非物质性和不朽的宗教观念，并断言：“世人完全是物质的”。《关于物质和精神的探考》为其主要哲学论著。


普林尼（盖尤斯·普林尼·塞孔德）
 （Gajus Plinius Secundus Major约公元23～79）　古罗马作家；其传世之作《博物志》内容丰富，堪称当时自然科学知识的总汇，在中世纪颇有影响，对后世了解古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亦有一定价值。


普林尼（盖尤斯·普林尼·塞孔德）
 （Gajus Plinius Secundus Junior约公元61/62～约113）　古罗马散文作家、演说家；约公元111至113年任比提尼亚总督；其《书信》第10卷为作者任总督时呈图拉真的奏疏和后者的诏示，对研究早期基督教史有参考价值。


普卢塔克
 （Plutarchos约公元46/50～约120/127）　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传记作家；《希腊罗马名人比较列传》为其成名之作，旨在借所记名人之言行警世劝善。


普罗狄科斯
 （Prodikos公元前5世纪下半期）　古希腊智者派哲学家，一译“普罗蒂克”。


普罗塔哥拉（阿布德拉的）
 （Protagoras of Abdera约公元前485/480～约前421/410）　古希腊哲学家，对神的存在亦表示怀疑，著有《论神》、《论真理》等，被视为智者派的创始人。他认为：人是事物存在与否的尺度；至于诸神，“既不知他们存在，亦不知他们还是不存在，也不知他们的状貌如何”。后来，他被逐出雅典，其著作亦被焚。


普罗伊斯，康拉德·泰奥多尔
 （Preuβ, Konrad Theodor 1869～1938）　德国宗教研究家，前万物有灵论的代表之一，致力于宗教和神话的研究，著有《原始人的宗教崇拜》、《神话的宗教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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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切罗夫，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
 （Чичеров, Владимир Иванович 1907～1957）　苏联民间文艺学家，从事仪式歌、民间文艺理论、民间叙事创作的研究。


戚维利斯（盖尤斯·尤利乌斯·戚维利斯）
 （Gaius Julius Civilis公元1世纪）　古日耳曼人巴塔弗部落反罗马起义的领袖，又译“基维利斯”；公元69～70年，曾在莱茵河地区领导反罗马的军事行动，并获胜。


乔答摩
 （Gautama）　释迦牟尼的姓氏，亦用作释迦牟尼的称号。


切斯林
 （Chaseling, W. S.）　传教士，著有《在澳北区游猎者中间》。


丘尔科夫，米哈伊尔·德米特里耶维奇
 （Чулков, Михаил Дмитриевич 1743/1744～1792）　俄国民族志学家、宗教学家，编著有《俄罗斯信仰词典》。

R


茹诺，昂利
 （Junod, Henri 1863～1934）　瑞士籍传教士，曾居留非洲莫桑比克地区；在英国人类学家阿·雷·拉德克利夫－布朗的影响下，对聪加人（巴聪加人）进行考察和研究，著有《聪加语一部落》（1896年）、《南非一部落的生活》（1912～19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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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尔贡
 （Sargon）　阿卡得王朝（公元前24至前23世纪）第1代国王（阿卡得语“沙鲁金”）；其在位期间（公元前2334～前2279年），武功极盛。


萨非王朝
 （Safavid Dynasty）　古波斯一王朝（1502～1736），一译“沙法维王朝”，其创立者为伊斯梅尔·伊本·海达尔，曾据有伊朗大部分疆土、伊拉克之巴格达和摩苏尔地区；其后继者阿拔斯一世励精图治，国势愈益强盛。


萨克索·格拉玛蒂库斯
 （Saxo Grammaticus 1140～约1208）　丹麦编年史家；其主要著作为《丹麦人的业绩》；前9卷记述传说中的约60位丹麦国王，后7卷包容他对该历史时期的记述，全书展示了丹麦2千年的历史全貌。


萨拉辛兄弟，保尔·贝内迪克特和卡尔·弗里德里希
 （Sarasin, Paul Benedikt 1856～1929; Sarasin, Karl Friedrich 1859～1942）　瑞士旅行家，曾在南亚、太平洋岛屿进行考察，搜集有大量自然科学和民族志领域的材料。


萨珊王朝
 （Sasanian Dynastу）　古波斯王朝（公元224/226～651），其国势曾盛极一时，以琐罗亚斯德教为国教。


撒督
 （Zadok）　犹太教一祭司集团（撒都该人）之传说中的创始者。


塞尔苏斯
 （Celsus公元2世纪）　古罗马学者，一译“塞尔索”，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主张信奉古罗马多神教，并对基督教进行猛烈抨击，著有《真道》四卷，试图论证基督教神话和神学是站不住脚的，对基督教的教义进行嘲讽和抨击，并阐述多神教之优越性。


塞利格曼，查理·加布里埃尔
 （Seligmann, Charles Gabriel 1873～1940）　英国人类学家，被视为英国人类学的先驱，曾在南亚、美拉尼西亚等地区考察，著有《新几内亚的美拉尼西亚人》、《维达人》、《非洲人种》、《埃及与黑非洲》等。


塞琉古王国
 （Seleucid Kingdom）　西亚一王国（公元前312～前64），希腊化时期的大国之一，其疆域曾西起欧洲的色雷斯、东至印度边陲的广大地区；其创立者为马其顿帝国的巴比伦总督塞琉古（即塞琉古一世）。


塞蒙德，西格福松
 （Semund Sigfusson 1056～1133）　冰岛的智者；相传，《老埃达》手抄本即由他编成。


塞纳尔，埃米尔
 （Senart, Émile 1847～1928）　法国学者，印度学家，从事佛教研究。


塞内加（卢齐乌斯·安奈乌斯·塞内加）
 （Lucius Annaeus Seneca约公元前4～公元65）　古罗马哲学家，新斯多葛学派最著名的代表之一；其唯心主义伦理学说对基督教教义的形成影响极大。他认为：人之根本为精神—道德品质：无私、忍耐、仁慈、摆脱对死亡的恐惧、蔑视浮华享乐。弗·恩格斯指出：如果说斐洛可视为基督教学说之父，那么，塞内加“便是它的叔父，新约中有些地方几乎就像是从他的著作中逐字逐句抄下来的。”其主要著作有：《论幸福生活》、《论道德的书简》。


塞易斯王朝
 （Saite Dynasty）　古埃及历史上的第26王朝（公元前664～前525），其创立者为塞易斯（今赛斯，埃及古城，位于尼罗河三角洲）和孟菲斯的王公萨姆提克，后确立对整个尼罗河三角洲的统治，并使古埃及再度“复兴”。


赛义德·阿里·穆罕默德
 （Sayyid Ali Muhammad 1819/1820～1850）　伊斯兰教巴布教派的创始人，后自称“巴布”。


扫罗
 （Saul）　古代以色列王国首代王（公元前1021～前1000）。


色诺芬尼（科洛封的）
 （Xenophanes of Kolophon约公元前580/560～前480/470）　古希腊哲学家，埃利亚派的主要代表；他的学说中已有唯物主义成分。据他看来，世界并非神所造，而世人则按其自身的形貌创造了神。他并对自然界的种种现象作了自然的阐释。


色诺丰
 （Xenophon约公元前431/430～约前354/350）　古希腊历史学家、作家，著有《希腊史》、《远征记》等。


沙米尔
 （Shamil约1798～1871）　达吉斯坦和车臣地区的第3代伊玛目，高加索山民宗教民族主义运动的组织者。


阇多尼耶
 （Caitanya 1485/1486～1533/1534）　印度教改革运动领导人之一，黑天派的创立者，又译“查伊塔尼亚”、“查伊泰尼耶”。他宣扬对黑天的狂热信仰；据他看来，黑天与罗陀的情爱乃是神与人的灵魂之爱的象征。


圣伊夫，保尔
 （Saintyves, Paul 1870～1935）　法国学者，提出欧洲魔幻故事某些题材溯源于仪典之说；著有《关于佩罗的传说以及诸如此类故事》。


施莱厄马赫，弗里德里希
 （Schleiermacher, Friedrich 1768～1834）　德国哲学家、神学家和传教士。他对《旧约全书》、《新约全书》进行了考证，并从内在感受中导出宗教；据他看来，世界统一体（上帝）只向直接的感知显示。其学说对基督教新教神学的发展有所影响。


施利曼，海因里希
 （Schliemann, Heinrich 1822～1890）　德国考古学家，爱琴文化的发现者。1868年，他致力于在希腊、小亚细亚寻找荷马时代的遗址。其主要著作有：《伊塔卡、伯罗奔尼撒和特洛伊》、《古代特洛伊》、《特洛伊及其遗址》、《迈锡尼》等。


施米特，威廉
 （Schmidt, Wilhelm 1868～1954）　奥地利民族志学家，民族志学领域维也纳文化—历史学派的首领。他凭借广博的民族志学知识对神学的“原初神启”理论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原始一神说进行论证，著有《上帝观念之由来》。


施派策，费利克斯
 （Speiser, Felix 1880～1949）　瑞士学者，曾在大洋洲地区考察。


施皮格尔，弗里德里希·封
 （Spiegel, Friedrich von 1820～1905）　德国学者、伊朗学家，从事《阿维斯陀》的研究。


施塔耶尔曼
 （Штаерман, Е. М.）　苏联历史学家，从事罗马史的研究，著有《罗马帝国被压迫阶级的道德与宗教》（1961年）。


施特恩堡，列夫·雅科夫列维奇
 （Штернберг, Лев Яковлевич 1861～1927）　俄国民族志学家，从事原始宗教的研究。他对北方诸民族（特别是尼夫赫人）的语言、家庭—生活关系、宗教信仰进行了考察，著有《从民族志看原始宗教》。


施特劳斯，大卫·弗里德里希
 （Strauβ, David Friedrich 1808～1874）　德国哲学家，青年黑格尔分子之一，《耶稣生平》的作者。他对有关基督的学说和《新约全书》之批判较为彻底；据他看来，“福音书”中大部分叙说具有历史不可信性和神话性。


施特雷洛，卡尔
 （Strehiow, Carl）　传教士，曾在澳大利亚等地区进行考察，著有《中澳大利亚阿兰达部落和洛里查部落》（1907～1910年）。


施特列尔，格奥尔格·威廉
 （Штеллер, Георг Вильгельм卒于1745）　俄国民族志学家，曾在堪察加半岛考察。


施瓦茨，威廉
 （Schwarz, Wilhelm 1821～1899）　德国语文学家、民族志学家，神话学派的代表之一，从事北支日耳曼人习俗、神话的探考。


史蒂文斯，沃恩
 （Stevens, Vaughan）　民族学家，1891～1892年曾从事塞芒人宗教信仰的考察。


史密斯，威廉·罗伯逊
 （Smith, William Robertson 1846～1894）　英国苏格兰人类学家，比较宗教学家、社会人类学家、闪米特语学者，从事原始宗教以及东方语言和《圣经》的研究。


史密斯，威廉
 （Smith, William）　美国学者，从事基督教的研究，对种种荒诞不经的迷信观念持之以批判。


释迦牟尼
 （Sakyamuni）　佛教创始人。


舒哈特，卡尔
 （Schuchhardt, Carl 1859～1943）　德国史前史家，对西欧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以及日耳曼人早期历史和考古有所研究。


斯宾诺莎，巴鲁赫
 ［Spinoza, Baruch (Benedictus) 1632～1677］　荷兰唯物主义哲学家，西方近代唯物论、无神论和唯理论的主要代表。他将一切现存宗教视为“迷信”，基于愚昧和成见，形成于“被压抑的和逆来顺受的心灵之幻想和呓语”。他否弃一神教之个体神的观念、个体灵魂不死之说以及神迹等，从而奠定了对《圣经》的科学批判的基础。


斯宾塞，鲍德温
 （Spencer, Baldwin 1860～1929）　英国人种学家，又译“斯潘塞”，著有《阿兰达人》、《中澳大利亚北部地区诸部落》。据他看来，凭借原居民的社会体制，可以推测人类发展早期阶段的状况。


斯宾塞，赫伯特
 （Spencer, Herbert 1820～1903）　英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实证论者。据他看来，科学、宗教和实证哲学，归结于对被认识的现象之不可知的“因”之认同；宗教也就是“对被称为无所不在者的不可知之力的意识”。他基于机械进化论进行唯物主义阐释，其观点遭到宗教哲学家和神学家的猛烈抨击。


斯博耶夫
 （Сбоев, В.）　苏联近代学者，对楚瓦什人的状况有所研究。


斯基特，威廉
 （Skeat, William 1866～1953）　英国学者，民族志学家，著有《马来半岛的异教种族》、《马来地区原居民的法术》。他曾在马来亚地区考察，收集有大量关于原居民的宗教信仰、神话传说、生活方式等的珍贵资料。


斯科帕斯
 （Scopas公元前4世纪）　古希腊雕塑家，曾参与雅典娜神殿等的装饰。


斯克沃尔措夫－斯捷潘诺夫，伊万·伊万诺维奇
 （Скворцов-Степанов, Иван Иванович 1870～1928）　俄国、苏联历史学家，曾从事科学无神论的研究和传播，著有《宗教与社会制度》、《上帝之由来》等。弗·伊·列宁称赞他善于科学地、通俗地阐明宗教和无神论领域的众多复杂问题。


斯米尔诺夫，伊万·尼古拉耶维奇
 （Смирнов, Иван Николаевич 1856～1904）　俄国历史学家、民族志学家，对巴尔干地区诸国中世纪史以及伏尔加河流域芬语诸族有所研究。


斯米尔诺夫
 （Смирнов, Н. А.）　苏联历史学家，著有《现代伊斯兰教》（1930）。


斯涅萨列夫
 （Снесарев, Г. П.）　苏联学者，从事伊斯兰教的研究，著有《花剌子模乌兹别克人前穆斯林信仰和仪礼之遗存》（1969年）。


斯诺里·斯图鲁松
 （Snorri Sturluson约1178/1179～1241）　冰岛诗人、编年史家、《新埃达》的编纂者。


斯塔提乌斯（普布利乌斯·帕皮尼乌斯·斯塔提乌斯）
 （Publius Papinius Statius 40/45～96）　古罗马诗人，取材于古希腊神话从事创作。


斯泰尔
 （Stair, J. B.）　传教士，著有《古老萨摩亚》（1897年）。


斯特凡（彼尔姆的）
 （Стефан Пермский 1340～1396）　彼尔姆地区主教，曾在科米－兹梁人中传布基督教。


斯特凡松，威尔希雅尔穆尔
 （Stefansson, Vilhjalmur 1879～1962）　美国探险家、民族志学家、极地考察家，祖籍冰岛，熟悉爱斯基摩人的语言和文化；曾对北美西北沿海地区进行考察，并领导加拿大北极地区考察团。


斯特拉本
 （Strabon公元前64/63～公元23/24）　古希腊地理学家、历史学家，又名“斯特拉博”。


斯特拉塔诺维奇，格里戈里·格里戈里耶维奇
 （Стратанович, Григорий Григорьевич）　苏联东方学家、汉学家。


斯特罗耶夫，彼得
 （Строев, Петр）　俄国学者，从事古斯拉夫神话的研究，著有《俄罗斯斯拉夫人神话概览》（1815年）。


斯特西科罗斯
 （Stesichoros公元前632/629～前556/553）　古希腊诗人、合唱抒情诗作者；其《达弗尼斯》开田园诗体之先河。


斯托，乔治·威廉
 （Stow, George William 1822～1882）　南非地理学家、民族志学家。


斯旺顿，约翰·里德
 （Swanton, John Reed 1873～1958）　美国人类学家，对美国东南部印第安人的探考有极大贡献。他并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和阿拉斯加进行考察，发表20余篇有关西北沿海地区人种学、民俗学和语言学的论著。


斯维托尼乌斯（盖尤斯·斯维托尼乌斯·特兰奎卢斯）
 （Gaius Suetonius Tranquillus约公元69/70～122后）　古罗马历史学家，著有《十二凯撒传》。其著述颇多，涉及历史、文学、语言、民俗等诸多领域。


司徒卢威，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
 （Струве, Васил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1889～1965）　苏联东方学家，从事古代东方史的研究。


松赞干布
 （Сронцзянгомбо；Srong-brtsan-sgam-po 617？～650）　吐蕃赞普，兼并西藏诸部，建立吐蕃奴隶制政权，对汉藏两族友好关系的加强作出贡献。


苏格拉底
 （Sokrates约公元前470/469～前399）　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并称为“古希腊三大哲人”，共同奠定了西方文化的哲学基础。


苏拉（卢齐乌斯·科尔奈利乌斯·苏拉）
 （Lucius Cornelius Sulla公元前138～前78）　古罗马统帅，曾任执政官和独裁官。


琐罗亚斯德
 （Zoroaster约公元前7至前6世纪）　琐罗亚斯德教的创始人。


索福克勒斯
 （Sophocles约公元前496～前406）　古希腊三大悲剧诗人之一，曾取材于神话和传说，创作多部悲剧。


索图奥拉，马塞利诺·德
 （Sautuola, Marcelino de卒于1888）　西班牙考古学家，对西班牙北部的阿尔塔米拉洞穴有所探考，发现大量精美绘画，所属年代十分久远（约公元前20000～13000年），后又发现古代动物遗骨、旧石器时代晚期工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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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尔比策
 （Thalbitzer, W.）　丹麦探险家，著有《爱斯基摩人所崇拜之神灵》。


塔克文（高傲的）
 （Tarquinius Superbus约公元前534～约前509在位）　古罗马第7代国王；相传，其活动时期约当公元前6世纪下半期，害死其岳父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建立独裁统治；后被驱逐出罗马，王政遂废除，共和制得以建立。


塔西佗（普布利乌斯·科尔奈利乌斯·塔西佗）
 （Publius Cornelius Tacitus约55/56～120）　古罗马历史学家，《日耳曼尼亚志》、《历史》、《编年史》等书的作者。


泰勒，爱德华·伯内特
 （Tylor, Edward Burnett 1832～1917）　英国民族志学家，文化史和民族志学领域进化论学派的创始人，著有《原始文化》、《人类学》等。据以泰勒为代表的进化论学派看来，人类文化的发展乃是不间断的量变过程。泰勒并将发展观念用于对宗教起源的分析，并提出所谓万物有灵论，而且基于大量民族志实际资料。


泰勒斯
 （Thales of Miletus约公元前625/624～前547/546）　古希腊哲学家，米利都学派的创始人。他试图说明纷繁万千的世界，并认为：水是万物的本原。尽管其学说仍囿于宗教—神话的理念范畴，对自然界进行物理的阐释之意向，在其著述中已清晰可见。


汤姆森，乔治
 （Thomson, George）　英国文化史家，长期从事古希腊文化史的研究。


忒奥克里托斯
 （Theocritus约公元前310～前250）　古希腊诗人，写有多首田园诗、铭辞以及以神话为题材的小型叙事诗和爱情诗。


特·兰吉·希罗阿
 （Te Rangi Hiroa 1880～1951）　新西兰学者、社会活动家，毛利人民族运动领导人之一，写有多种有关波利尼西亚地区历史、社会学、民族志学的论著。


特雷吉尔
 （Tregear, E.）　新西兰学者，著有《毛利人》（1904年）。


滕斯克瓦塔瓦
 （Tenskwatawa）　美国境内印第安人所信奉的先知（19世纪初）。


提比略（克劳狄乌斯·尼禄·提比略）
 （Claudius Nero Tiberius公元前42～公元37）　古罗马皇帝（公元14～37）；曾多次率军出征获捷；公元前6年任执政官，后又成为仅亚于奥古斯都的第二号人物，曾统率大军出征，并大获全胜；公元14年，奥古斯都亡故，提比略继帝位。


提特玛尔
 （Thietmar von Merseburg 975～1018）　德国编年史家，其著作囊括亨利希一世执政至1018年这一历史时期，被视为可供研究古日耳曼人与古斯拉夫人关系以及古罗斯史的重要史料。


提图斯（提图斯·弗拉维·韦斯帕西安）
 （Titus Flavius Vespasianus公元39～81）　古罗马皇帝（79～81），曾率军镇压犹太人起义。他曾奉其父之命率军与犹太人作战，大肆杀戮，并将耶路撒冷夷为平地。


提香
 （Tiziano Vecellio 1488/1490～1576）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艺术家，威尼斯画派最著名的代表。


图恩瓦尔德，理查德
 （Thurnwald, Richard 1869～1954）　奥地利民族志学家、大洋洲学家，其观点与功能学派相近似；曾在所罗门群岛、密克罗尼西亚、东非等地区进行考察。其主要著作有：《巴纳罗人的社会》（叙述新几内亚一部落的亲缘关系和社会结构）、《原始社会经济学》等。


图拉耶夫，鲍里斯·亚历山大罗维奇
 （Тураев, Борис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68～1920）　俄国、苏联历史学家，从事古代东方历史和文化的研究，著有《古代东方史》。


图拉真（马尔库斯·乌尔皮乌斯·图拉真）
 （Marcus Ulpius Trajanus公元53～117）　古罗马皇帝（98～117）和统帅；即位后，加强集权统治，大力扩张领土。


图特摩斯三世
 （Thutmose Ⅲ卒于公元前1450）　古埃及第18王朝法老；多次对外用兵，并将大批战利品和贡物献与阿蒙神庙，因而助长并增强了僧侣贵族的气焰和权势。


托尔道伊·埃米尔
 （Torday Emil）　匈牙利旅行家，曾到非洲地区考察，著有《刚果》。


托尔斯托夫，谢尔盖·巴甫洛维奇
 （Толстов, Сергей Павлович 1907～1976）　苏联历史学家、民族志学家，对中亚古代史和种族起源以及图腾崇拜有所研究。


托兰德，约翰
 （Toland, John 1670～1722）　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曾以自然神论观点批判宗教，后转到无神论立场；著有《基督教并不神秘》。他立足于自然神论的立场，试图揭示“神之人的起源”、灵魂不死和冥世续存等观念之尘世根源，并坚持关于世界物质性、宇宙无限性和永恒性的原理。


托勒密王朝
 （Ptolemaeus）　希腊化时期古埃及王朝（公元前305～前30）。托勒密一世于公元前305～前304年间称王，托勒密十五世于公元前30年被杀。


托勒密二世
 （Ptolemу Ⅱ约公元前308～前246）　托勒密王朝君主（公元前285或283/282～前246年在位）；曾两度进行叙利亚战争，希图凭借宗教巩固其统治地位，并占领地中海东岸广大地区。


托马斯·阿奎那
 （Thomas Aquinas 1225/1226～1274）　中世纪神学家和经院哲学家，著有《神学大全》、《反异教大全》等。他试图在哲学上对基督教教义进行论证，并以基督教精神对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基本思想加以阐释；新柏拉图主义对其学说影响极大。其哲学体系被称为“天主教唯一真正的哲学”。


托玛拉
 （Томара）　苏联学者，从事伊斯兰教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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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莱特
 （Valette）　近代学者，曾在南亚库布人中进行实地考察。


瓦隆，昂利
 （Wallon, Henri 1879～1962）　法国心理学家，试图运用历史主义原则对心理现象进行剖析。


瓦罗（马尔库斯·泰伦提乌斯·瓦罗）
 （Marcus Terentius Varro公元前116～前28/27）　古罗马作家、学者，其著作针砭时弊，对古老习俗推崇备至。


瓦尼尼，卢齐利奥
 （Vanini, Lucilio约1584/1585～1619）　意大利哲学家，因坚持唯物主义和反宗教思想，对天主教会进行猛烈抨击，被焚死于薪堆上。其主要著作有：《永恒预见之舞台》、《大自然、女王和死亡女神之奥秘》。


瓦西里耶夫，瓦列里安·米哈伊洛维奇
 （Васильев Валериан Михайлович 1883～1961）　苏联语文学家，从事民间创作的搜集，并对马里人的宗教信仰有所研究。


瓦西里耶夫
 （Васильев, В. П.）　俄国东方学家，并从事佛教的研究，著有《佛教及其教义、学说与典籍》（1857）。


威道森
 （Widowson）　近代学者，对塔斯马尼亚人的宗教和习俗有所探考。


威廉森
 （Williamson, R.）　近代民族志学家，1910年曾对巴布亚新几内亚地区马富卢人的宗教和习俗有所探考。


维尔茨，保罗
 （Wirz, Paul 1892～1955）　德国民族志学家，曾在新几内亚等地区考察。


维尔克，格奥尔格
 （Wilcke, Georg）　德国考古学家，曾从事新石器时代宗教信仰的研究。


维吉尔（普布利乌斯·维吉尔·马罗）
 （Publius Vergilius Maro公元前70～前19）　古罗马诗人，其代表作《埃涅阿斯纪》描述埃涅阿斯在特洛伊失陷后携全家逃离，最终建立古罗马城，借此颂扬帝制，以巩固奥古斯都的统治。


维莱妲
 （Veleda）　古日耳曼人布鲁克特部落的女预言者，后被奉为神明。


维列夏金
 （Верещагин, Г.）　俄国学者，对乌德穆尔特人的习俗有所探考。


维佩尔，罗伯特·尤里耶维奇
 （Виппер, Роберт Юрьевич 1859～1954）　苏联历史学家，从事古希腊—罗马历史和早期基督教史的研究。


维斯塔斯普
 （Vystaspes）　其名与大流士之父希斯塔斯普相近似。


维索瓦，格奥尔格
 （Wissowa, Georg 1859～1931）　德国语文学家，致力于古典语文和古罗马宗教的研究。


维谢洛夫斯基，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
 （Веселовский, Александр Николаевич 1838～1906）　俄国语文学家、文学史家，从事斯拉夫、拜占廷、西欧文学以及民族志和民间文艺的研究，文艺学中历史比较研究的主要代表之一。


韦伯，马克斯
 （Weber, Max 1864～1920）　德国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并从事宗教社会学的研究，对基督教史、宗教社会学诸问题给予极大关注。


韦尔豪森，尤利乌斯
 （Wellhausen, Julius 1844～1918）　德国东方学家，从事《圣经》探考，并致力于古犹太和古阿拉伯宗教史的研究，著有《以色列史》。他依据大量历史资料以及对《圣经》前6卷书文字的分析，否定摩西为“律法书”的作者。


韦斯特，约翰
 （West, John 1809～1873）　传教士，曾在太平洋岛屿进行考察。


韦耶，爱德华
 （Weyer, Eduard）　民族志学家，曾在爱斯基摩人中进行考察。


温格
 （Unger）　传教士，对非洲原居民的宗教信仰有所探考。


文特里斯，迈克尔·乔治·弗朗西斯
 （Ventris, Michael George Francis 1922～1956）　英国语文学家，致力于爱琴文化的研究，译解线形文字获得成功，证实这种文字为希腊语已知最古老的书写形式，其所属年代约为公元前1500～前1200年，大致相当于荷马史诗所属时期。


沃尔夫，弗里茨
 （Wolf, Fritz）　德国现代学者，从事《阿维斯陀》研究。


沃尔内，康斯坦丁·弗朗索瓦
 （Volney, Constantin François 1757～1820）　法国启蒙运动者，自然神论哲学家。他试图对宗教的产生和演化进行科学的阐释，与杜毕伊共同提出有关宗教起源的星辰说。据他们看来，关于诸神存在的意象之产生于人的意识，乃是对天体运行的观测所致。沃尔内并赞同：恐惧、愚昧和欺骗是宗教赖以产生的基本根源。他并试图揭示宗教的社会本质，将宗教观念同人们的生活条件联系起来。


沃斯利，彼得
 （Worsley, Peter）　现代学者，对大洋洲美拉尼西亚地区的宗教有所探考，著有《当号角吹响的时候》。


沃沃卡
 （Wovoka约1858～1932）　北美印第安人一些部落所尊奉的先知。


乌森纳，赫尔曼
 （Usener, Hermann 1834～1905）　德国语言学家、宗教史家，曾提出所谓“瞬间神”之说。


屋大维（盖尤斯·屋大维）
 　见“奥古斯都”。

X


希波克拉底
 （Hippocrates约公元前460～前377或370）　古希腊著名医生，使医学摆脱祭司医学的影响，否定疾疫之超自然的起源，被称为“医学之父”。


希罗德
 （Herod公元前73～前4）　古犹太国王（公元前40～前4），《圣经》中称为“希律”。


希罗多德
 （Herodotos约公元前484～前430/420）　古希腊历史学家；所著《历史》，叙述希腊、波斯、埃及与西亚各国的历史、地理和风俗习惯，是一部极重要的史学著作。


希帕蒂娅
 （Hypatia约370～415）　古希腊女哲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被视为学术和科学的象征，后为该地基督教宗主教奚利耳嗾使教徒杀害。


希斯塔斯普
 （Hystaspes，活动时期约公元前7和前6世纪）　古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大流士一世之父。据希罗多德的记述，曾在居鲁士大帝等在位时数度担任总督；公元前521年，曾镇压当地的叛乱。


悉达多
 （Siddhartha）　释迦牟尼出家前的本名，梵文Sarva-Siddhartha（娑哩婆悉达多）的略称。


悉苏那伽王朝
 （Sisunaga）　古印度摩揭陀国一王朝；约公元前430年，摩揭陀国大臣悉苏那伽乘国王遭逐，据有王位，建立悉苏那伽王朝，国势日盛。孔雀、巽伽、笈多诸王朝均曾以摩揭陀为中心。


西多罗夫
 （Сидоров, А. С.）　俄罗斯学者，对科米人诸族及其宗教有所研究，著有《科米人的巫医术、法术和致厄术》（1828年）。


西尔韦斯特·德·萨西，安托万·伊萨克
 （Silvestre de Sacy, Antoine lssac 1758～1838）　法国东方学家，致力于伊朗、阿拉伯历史的研究。


西塞罗（马尔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
 （Marcus Tullius Cicero公元前106～前43）　古罗马演说家。修辞学家和国家活动家，折中主义哲学家，动摇于新柏拉图派和斯多葛派之间。在宗教领域，他被视为有神论者和不可知论者。公元前63年，他在贵族保守派支持下当选为执政官。


奚利耳（亚历山大的）
 （Cyrillus Alexandrinus约375/376～444）　亚历山大的主教，基督教希腊教父；公元412年，继宗主教之位，对所谓“异端”大肆迫害。


夏多布里昂，弗朗索瓦·勒内
 （Chateaubriand, François René 1768～1848）　法国作家、学者，写有大量有关历史和文学的论著；其所著《革命的尝试》，是他进一步脱离启蒙运动时期唯物主义和无神论传统的标志。其论著《基督教的真谛》（1802年）对基督教加以赞扬，获得保守党和拿破仑的好评。


谢贝斯塔，保罗
 （Schebesta, Paul 1887～1967）　奥地利民族志学家，原始一神论的倡始者。


谢尔哈斯，卡洛斯
 （Schellhass, Carlos 1862～）　德国历史学家，曾译解玛雅文字。


修昔底德
 （Thucydides约公元前460前～395）　古希腊历史学家，《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作者。


休谟，戴维
 （Hume, David 1711～1776）　英国哲学家、历史学家。他从生活忧虑、希冀和恐惧中导出泛神信仰；据他看来，向一神教的过渡同对宇宙理性秩序的意识相关联。他否定教会教义，抨击宗教道德和逆来顺受，主张为人民大众创立所谓自然宗教。


休伊特，约翰
 （Hewitt, John 1859～？）　美国民族志学家，前万物有灵论的代表。


薛西斯
 （Xerxes约公元前519～前465）　古波斯国王（公元前486～前465），大流士一世之子和继承人。

Y


亚当
 （Adam von Bremen卒于1081后）　北日耳曼编年史家，即亚当（不来梅的），其著作对研究斯堪的纳维亚的历史、习俗和文化颇有价值。


亚里士多德
 （Aristoteles, Aristotle公元前384～前322）　古希腊思想家、哲学家。


亚历山大大帝
 （Alexander the Great公元前356～前323）　古代著名统帅、马其顿王。


杨朱
 （Ян Чжу；Yang Zhu约公元前395～前335）　中国古代思想家。他从素朴的唯物主义出发，否定所谓长生不老的观念；据他看来，死犹如生，乃是一种自然现象。


尧
 （Яо；Yao约公元前24世纪）　中国传说中父系氏族社会后期部落联盟领袖；相传，曾设官掌管时令，并制定历法；舜为其所禅让之继承人。


叶菲缅科，彼得·彼得罗维奇
 （Ефименко, Петр Петрович 1884～1969）　苏联考古学家，从事旧石器时代的探考，著有《原始社会》。


叶卡捷琳娜二世
 （Екатерина Ⅱ 1729～1796）　俄国女皇，1762年起秉政。


伊本·伊斯哈格
 （Ibn Ishaq 704～767/768）　穆罕默德传记作者、圣训学家；辑成穆罕默德的传记《先知传》。


伊比科斯
 （Ibykos公元前6世纪）　古希腊抒情诗人，一译“伊维克”。


伊壁鸠鲁
 （Epicurus约公元前341～约前270）　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他反对柏拉图的唯心主义，也反对亚里士多德关于神是“第一推动力”的理论，进一步论证和发展了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说。他对当时的众多宗教观念进行了批判，力图克服对神灵的恐惧和迷信。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给予伊壁鸠鲁高度评价，指出：罗马人的“无神论就是由伊壁鸠鲁奠定的”。


伊尔勒
 （Irle, J.）　传教士，对非洲习俗有所考察，著有《赫雷罗人》（1906）。


伊克提诺斯
 （Iktinos, Ictinus公元前5世纪后半期）古希腊建筑师，曾参与帕特侬神殿以及阿波罗神殿的修建。


伊里奈乌斯
 （Irenaeus约120/140或140/150～200/203）　基督教神学家，又译“伊里奈乌”，177至178年任里昂主教，曾著书反对异教并阐发基督教教义。


伊浦味
 （Ipuwer）　古埃及智者，又译“伊普维尔”，曾任财政大臣（约公元前2200年以前）；相传，为《伊浦味陈辞》出于他之手（其中不乏颇为珍贵的文献资料）。


伊斯玛仪·加法尔
 （Isma'il ibn al-Ja'far卒于760或762）　伊斯兰教什叶派之伊斯玛仪派所尊奉的伊玛目。


伊索克拉特斯
 （Isokrates公元前436～前338）　古希腊著作家，曾发表一系列评论雅典和希腊现实的演说，并写有《雅典娜女神节颂》（公元前342～前339）等。


伊文思，亚瑟·约翰
 （Evans, Arthur John 1851～1941）　英国考古学家，曾在克里特岛发现大量文物古迹，称为“米诺斯文化遗址”，著有《米诺斯文字》、《米诺斯王宫》等。


优迪克
 （Eutyches 375/378～451/454）　基督教神学家，所谓“基督一性论”的倡始者，此说被正统派教会判定为异端；曾任君士坦丁堡隐修院院长。


优西比乌斯
 （Eusebius of Caesarea约公元260～约339/340或341）　古代基督教教会史家，一译“优西比乌”，曾任主教；著有《编年史》、《基督教会史》、《君士坦丁传》等，被誉为基督教教会史家的鼻祖。


尤维纳利斯（德齐穆斯·尤尼乌斯·尤维纳利斯）
 （Decimus Junius Juvenalis约55/60～约127/140）　古罗马讽刺诗人，一译“玉外纳”，其诗作揭露罗马帝国暴政，抨击贵族和富人道德沦丧，对贫民的困苦则寄予同情。


约恩森，约恩
 （Jorgensen, Jorgen 1780～1841）　丹麦探险家，曾在大洋洲地区考察。


约翰二十三世
 （John ⅩⅩⅢ 1881～1963）　罗马教皇（1958～1963）。


约瑟夫·弗拉维
 （Josephus Flavius约37/38～95/100）　犹太历史学家和军事长官，写有多种关于古犹太史和古罗马史的著作（诸如《犹太战争》、《犹太古风物》等）。其著作不失为有关基督教产生前状况的珍贵史料。


约西亚
 （Josiah）　古犹太国王（公元前639/640～前609），率领犹太人挣脱亚述长达70余年的统治，并实行宗教改革。

Z


泽列宁，德米特里·康斯坦丁诺维奇
 （Зеленин, Дмитрий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1878～1954）　苏联民族志学家、民间文艺学家，曾从事东支斯拉夫人物质文明和宗教的研究。


泽姆佩，卡尔
 （Semper, Karl 1832～1893）　德国医生，曾在帕劳群岛（大洋洲之密克罗尼西亚地区）等地对原居民的宗教信仰进行考察。


扎雅·潘底塔
 （Зая-Пандита 1599～1662）　西部蒙古托忒文创始者，亦即札雅班悌怛，为蒙古族高僧。


詹姆斯，威廉
 （James, William 1842～1910）　美国心理学家、哲学家，实用主义创始人之一，为信仰主义开拓了道路。他是最先对信仰心理的研究之必要性给予关注的学者之一，并强调指出所谓人之宗教经验的实际价值，力图使宗教与科学相调和。其主要著作有：《信仰对意志的依从》、《宗教经验种种》、《实用主义》。


哲尔
 （Djer）　古埃及第1王朝法老，对外不断用兵，扩张疆土。


宗喀巴
 （Цзонкава；Tsong-kha-pa 1357～1419）　藏传佛教改革家，黄教（格鲁派）创始人。


佐洛塔廖夫，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
 （Золотарёв, Александр Михайлович 1907～1943）　苏联民族志学家，著有多种有关原始社会之宗教信仰和仪俗的著作（《西伯利亚诸民族的图腾崇拜遗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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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奥
 （Ао；Ao）　波利尼西亚地区毛利人笃信之神幻形象，被视为“光”的化身。


阿巴格
 （Абаагы；Abaag）　西伯利亚地区雅库特人所信之恶灵。


阿庇斯
 （Апис；Apis）　古埃及人信奉的“圣牛”（孟菲斯地区），后与有关冥世神奥西里斯的意象相融合，并被视为冥世主宰奥西里斯和创世神普塔赫之化身。


阿波罗
 （Аполлон；Apollo）　古希腊人信奉的司掌光明、预言、艺术、医疗之神，始而被视为农业、畜牧佑护神。

408、409、414、415、421、432、441　　阿波罗·卡尔奈奥斯
 （Аполлон Карней；Apollo Cameius）。


阿波罗·缪萨格忒斯
 （Аполлон Музагет；Apollo Musagetes）。


阿波罗·派安
 （Аполлон Пэан；Apollo Paean）　佩安被视为神医。


阿波罗·普托奥斯
 （Аполлон Птой；Apollo Ptous）　普托奥斯被视为山神、彼奥提亚一公社守护神。“普托奥斯”又被视为阿波罗的称谓，忒拜城附近的普托斯山有其圣所。


阿波罗·伊斯墨诺斯
 （Аполлон Исмений； Apollo Ismenius）　伊斯墨诺斯被视为忒拜地区伊斯墨诺斯河之神。


阿米克莱之阿波罗
 （Аполлон Амиклейский；Apollo Amyclaeus）。


德尔斐之阿波罗
 （Аполлон Дельфийский；Apollo Delphinius）。


吕基亚之阿波罗
 （Аполлон Ликейский；Apollo Lycian）。


操“吉他”之阿波罗
 （Аполлон Кифаред；Apollo Citharaspieler）。


神箭善射之阿波罗
 （Аполлон Дальновержец）。


佩带银弓之阿波罗
 （Аполлон Сребролукий）。


阿波普
 （Апоп；Apop）　古埃及神话中的地下妖蛇，黑暗与邪恶的象征。


阿达德
 （Адад；Adad）　古苏美尔—阿卡得神话中的雷神、暴风雨神；其父为天神安努（安）。阿达德又被视为死亡和丰饶之力的化身。


阿达帕
 （Адапа；Adapa）　古阿卡得神话中的埃阿之子，被视为“七智者”之一；相传，曾治理埃利都城邦，并从事捕鱼，供埃利都城邦及其父之用。


阿丹
 （Adam）　《古兰经》中的人类始祖，与努海、易卜拉欣、穆萨、尔撒、穆罕默德被视为安拉的六大使者；相传，为安拉以泥土所造，其品级在众天使之上。


阿底提
 （Адити；Aditi）　古印度神话中的古老女神，始而被视为与光明、天宇、大气相关联之神和天地的维系者，后又被视为达刹之女、生主迦叶波之妻，众阿底多（众多主要神）之母。


阿多尼
 （Адони；Adoni）　古闪米特人对杜穆济－塔穆兹的称谓。


阿多尼斯
 （Адонис；Adonis）　古腓尼基人信奉的地域神、自然神、丰饶之神，被视为植物生死枯荣的象征，后又被视为古希腊神话中司掌植物繁茂之神。古代腓尼基、叙利亚、埃及、塞浦路斯和莱斯博斯等地，均有崇拜阿多尼斯之风。其崇拜仪式往往伴之以纵欲和狂欢。


阿顿
 （Адон；Adon）　古腓尼基人信奉的主宰神，其名意即“主”。


阿尔布鲁娜（奥里尼娅）
 ［Альбруна（Авриния）；Albruna（Aurinia）］　古日耳曼女预言者。


阿尔弗
 （Альф；Alfr，Alf）　古日耳曼人对精灵的称谓，又称“埃尔弗”（Elf）；相传，为介乎人与神之间的自然精灵；据《埃达》所述，通常为善灵，又分为：光明之域者、黑暗之域者、冥幽之域者。


“阿尔戈”英雄
 （Аргонавты；Argonauts）　古希腊神话中以伊阿宋为首的英雄人物；相传，曾乘“阿尔戈”号远征，寻求巨龙看守的金羊毛。


阿尔根提努斯
 （Аргентинус；Argentinús）　古罗马人信奉的银币佑护神。


阿尔卡斯
 （Аркад；Ark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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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古希腊神话中宙斯之子，阿卡迪亚人的始祖。


阿尔克
 （Алки；Alcis）　古日耳曼人纳哈纳瓦尔部落所信奉的孪生神。


阿尔克斯提斯
 （Алкестида；Alkestis）　古希腊神话传说中国王阿德墨托斯之妻，为救其夫于不治之症，甘愿献身替死，被视为忠贞者。


阿尔齐拉
 （Алтьира；Altjira）　澳大利亚阿兰达人所信之神幻形象。


阿尔塔
 （Арта；Arta）　古伊朗（波斯）人信奉的天神。


阿尔忒弥斯
 （Артемида；Artemis）　古希腊人信奉的女神；始而被视为司丰饶之神，后演化为月神以及司掌狩猎、佑护分娩之神。与其崇奉地等相关联之称谓，后演化为其异体或另称，诸如布劳尼亚、费雷、兰佩亚、斯提姆法利娅洛斯等。


布拉夫龙之阿尔忒弥斯
 （Brauronian Artemis）。


费雷之阿尔忒弥斯
 （Pheraean Artemis）。


兰佩亚之阿尔忒弥斯
 （Lampaean Artemis）。


斯提姆法利娅洛斯之阿尔忒弥斯
 （Stymphalian Artemis）。


阿尔忒弥斯·阿尔斐娅
 （Artemis Alpheiaea）。


阿尔忒弥斯·奥尔提娅
 （Артемида Орфия；Artemis Orthia）。


阿尔忒弥斯·狄克提娜
 （Артемида Диктина；Artemis Dictynna）。


阿尔忒弥斯·拉弗里娅
 （Артемида Лафрия；Artemis Laphria）。


阿尔忒弥斯·利谟纳提斯
 （Артемида Лимнатида；Artemis Limnatis）。


阿尔忒弥斯·欧律诺墨
 （Артемида Эвринома；Artemis Eurynome）。


阿尔忒弥斯·伊菲格涅娅
 （Артемида Ифигения；Artemis Iphigeneia）。


阿尔忒弥斯·伊索里娅
 （Артемида Иссория；Artemis Issoria）。


阿尔－托伊翁
 （Аар-Тойон；Aar-Toion）雅库特人［西伯利亚］所信的至尊善神，又称“埃厄－托伊翁”。


阿菲
 （Афы；Afy）　阿布哈兹人［高加索地区］信奉的雷电神。


阿芙罗狄忒
 （Афродита；Aphrodite）　古希腊神话中爱与美之女神，又被视为司掌爱情、婚姻、生育和丰饶之神。


阿弗萨提
 （Афсати；Afsati）　奥塞梯人［高加索地区］信奉的猎人佑护神，又被视为司掌野兽之神和益兽的保护神。


阿赫里曼
 （Ахриман；Ahriman）　古伊朗神话中的至高恶神、恶之主宰安格拉·曼纽的希腊称谓。


阿胡拉
 （Ахуры；Ahura）　古波斯人敬奉的光明和善之神。


阿胡拉·玛兹达
 （Ахура-Мазда；Ahura Mazda）　古波斯人敬奉的至高光明和善之神，即“至尊和睿智的天神”。


阿基琉斯
 （Ахилл；Achilles）　古希腊神话传说中的英雄，海洋女神忒提斯与佩琉斯之子，围攻特洛伊的希腊联军一骁勇善战的猛将。


阿伽门农
 （Агамемнон；Agamemnon）　古希腊传说中的迈锡尼王，特洛伊战争中希腊联军的统帅。


阿卡得摩斯
 （Академ；Akadem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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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古希腊传说中阿提卡某公社的守护者。


阿克鲁瓦
 （Аккрува；Akkruva）　北欧洛帕里人所信之海神。


阿拉克涅
 （Арахна；Arachne）　古希腊神话中一美丽少女，巧于纺织，因同雅典娜比赛技艺，被变为蜘蛛。


阿拉拉－奥戈尼奥尔（阿尔桑一杜奥莱）
 ［Аллара-Огоньор（Арсан-дуолай）；Allara-Ogonyor（Arsanduolai）］　西伯利亚地区雅库特人所信黑暗之神的首领。


阿莱恩－埃利温
 （Алейн-Элиун；Alein-Eliun）　古腓尼基人信奉的古老公社神。


阿里翁
 （Арион；Arion）　古希腊神话传说中的歌手。


阿列克谢耶夫，库济玛
 （Алексеев, Кузьма）　莫尔多瓦人所信的农民先知。


阿琳娜
 （Аринна；Arinna）　原始赫梯人时期小亚细亚地区信奉的女太阳神。


阿卢
 （Алу；Alu）　古两河流域居民所信的致病于胸部之精灵。


阿罗玛－特勒
 （Арома-Телле；Aroma-Telle）　北欧洛帕里人信奉的风暴神和狩猎神。


阿洛布罗克斯
 （Аллоброкс；Allobrox）　古克尔特人阿洛布罗格部落信奉的部落神。


阿梅沙·斯朋塔
 （Амеша-спента；Amesha Spentas）　古波斯人信奉的善神，至高神阿胡拉·玛兹达的6（或7）从神的统称。


阿蒙
 （Амон；Amon）　古埃及底比斯城信奉的丰饶之神，后演化为全埃及尊崇之神，并与太阳神拉相合，称为“阿蒙—拉”。


阿蒙—拉
 （Амон-Ра；Amon-Ra）　古埃及人信奉的复合神。


阿蒙—穆特—洪苏
 （Амон-Мут-Хонсу；Amon-Mut-Khonsu）　古埃及人信奉的复合神。


阿弥陀佛
 （Амитабха；Amitabha）　佛教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净土宗的主要信奉对象。


阿摩司
 （Амос；Amos）　《圣经》中的先知。


阿纳克斯
 （Анакт；Anaces）　古希腊神话传说中的孪生兄弟卡斯托尔和波吕杜克斯的统称，又称“狄奥斯库罗伊”；其母为勒达，其父为斯巴达王廷达柔斯或主神宙斯（另说，波吕杜克斯之父为宙斯）。两者又被视为安菲萨地区的守护者。


阿娜特
 （Анат；Anat）　古西支闪米特人信奉的狩猎和征战女神，又被视为古乌加里特地区和古埃及的女战神。


阿尼格里德斯
 （Анигрида；Anigrides）　古希腊人信奉的宁芙女神，相传，栖身于阿尼格罗斯河口附近饱含硫黄的泉中，与医疗相关联。


阿尼罗
 （Анила；Anila）　古印度人所信之风神，被视为风之化身，众婆苏之一。


阿努比斯
 （Анубис；Anubis）　古埃及一地区信奉的亡者之神，其形象为胡狼或野犬，后被视为亡者和葬仪的庇护神。


阿努纳基
 （Ануннаки；Anunnaki）　古苏美尔—阿卡得神话中精灵的统称，又被视为地界神、地下神及一些天神的统称。其数众多，据最习见之说，其数为50。


阿普卢纳斯
 （Апулунас；Apulunas）　古赫梯人信奉的城关守护神。


阿普苏
 （Апсу；Apsu）　古巴比伦神话中瀛水和原初自然力的人格化、提亚玛特之配偶，被视为宇宙万物之父，后为智慧之神恩基征服。


阿耆尼
 （Агни；Agni）　古印度神话中的火神、吠陀教所奉最古老的神之一，“圣火”的化身。在《吠陀》中，阿耆尼与因陀罗、苏利耶并列为三大神，分别统辖地、空、天三界。


阿日韦普沙
 （Ажвейпшаа；Azhweipshaa）　阿布哈兹人［高加索地区］信奉的狩猎神、森林和野生动物之庇护神，又称“阿日韦普什”。


阿瑞斯
 （Арес；Ares）　古希腊神话中暴戾的战神，始而被奉为地下自然神；相传，授人以丰饶或灾厄。


阿撒泻勒
 （Азазел；Azazel）　《圣经》故事中的魔鬼，以兽为形，被视为罪恶的象征。据载，赎罪日之时，一只羊献给上帝，另一只羊要给阿撒泻勒（《利未记》16：8～10）。


阿瑟
 （Асы；古冰岛文Aesir）　斯堪的纳维亚神话中以奥丁为首的众男神之统称。


阿沙·瓦希什塔
 （Аша Вахишта；Asha Vahista）　古波斯人信奉的公义之神。


阿沙库
 （Ашакку；Ashakku）　古两河流域神话中的致病于头部的精灵。


阿湿宾
 （Ашвины；Ashvinau，Asvins）　吠陀教和印度教神话中的孪生神，意译“双马童”，又译“阿须云”；相传，每日驱金车运行周天；善祛病禳厄，可使盲者复明，残者复全。


阿什塔尔特
 （Аштарт；Ashtart）　古西支闪米特人对女神英尼娜的称谓。


阿斯克勒庇奥斯
 （Асклепий；Asklepios）　古希腊神话中的医神；相传，有起死回生之术。


阿斯摩代奥斯
 （Асмодей；Asmodeus）　古波斯人所信之恶灵埃什摩的古希腊称谓。


阿斯塔尔特
 （Астарта；Astarte）　古西支闪米特人信奉的丰饶女神和爱神，又被视为金星的化身。


阿索波斯
 （Асоп；Asopos）　古希腊神话中的河神；相传，为海神波塞冬与欧律诺墨之子。


阿特纳图
 （Атнату；Atnatu）　澳大利亚凯蒂什部落所信奉的天神、成年仪式的创立者和监护者。


阿特阿
 （Атеа；Atea）　波利尼西亚神话中“空间”的化身。


阿提斯
 （Аттис；Attis）　古小亚细亚居民信奉的丰饶男神，后演化为古希腊神话中司掌春天和植物之神。对阿提斯的崇拜，公元前200年以后一度盛行于古希腊境内。


阿通
 （Атон；Aton）　古埃及人信奉的太阳神，其名意为“日盘”。其崇拜为阿蒙霍特普四世（即埃赫纳通）所推行。


阿图姆
 （Атум；Atum）　古埃及赫利奥波利斯居民信奉的太阳神，被称为“太阳城赫利奥波利斯之王”，又被视为创世神；相传，自生于混沌，后生始初第一双神——大气之神舒和水神泰芙努特。


阿图姆—拉
 （Атум-Ра；Atum-Ra）　古埃及人信奉的复合神。


阿维尔诺里克斯
 （Арвернорикс；Arvernorix）　古克尔特人阿维尔恩部落信奉的守护神。


阿欣
 （Ахин；Akhin）　切尔克斯人［高加索地区］　信奉的牛群庇护神。


阿修罗
 （Асуры；Asuras）　吠陀教和印度教神话中的灵体。《梨俱吠陀》中，似为“天神”；后演化为魔怪，栖身海底，与天神鏖战不休。


埃阿
 （Эа；Ea）　古美索不达米亚神话中的瀛水和智慧之神，神王马尔都克之父，至高三联神（安努—恩利尔—埃阿）之一，其形象为一鱼尾无足的男子；相传，将技艺和知识授予人类。


埃阿科斯
 （Эак；Aiakos，Aeacus）　古希腊神话传说中埃吉纳岛（今埃伊纳岛）之王，主神宙斯与女神埃吉娜之子；相传，死后成为冥府三判官之一。


埃奥洛斯
 （Эол；Aiolos，Aeolus）　古希腊神话中的众风神之首；相传，原为凡人（希波塔斯之子，埃奥利亚之王），后为主神宙斯所宠爱，被赐予司掌诸风之权。


埃波娜
 （Эпона；Epona）　古高卢地区克尔特人信奉的畜牧女神，其形象为一立于马旁或骑于马上者。


埃冬
 （Аэдона；Aedon）　奥维德《变形记》中忒拜王泽托斯之妻，因误杀其子伊提洛斯万分悔恨，求神将其变为夜莺。


埃恩
 （Ен；En）　伏尔加河流域科米－彼尔姆人信奉的至尊神。


埃恩伽伊
 （Энгаи；Engai）　马赛人［东非］信奉的雨神，又被视为战神。


埃尔
 （Эль；El）　古腓尼基人和古叙利亚人对神祇的称谓，始而似为古西支闪米特人所奉一主要神的称谓。埃尔又被视为古迦南神话中的至高神；相传，为女神阿什拉之夫，众多神之父，亦为众神之首。


埃尔（耶尔、耶尔赫）
 ［Эль（Йель，Йелх）；El（Yel，Yelh）］　北美印第安人中的特林基特人神话中的文化英雄、创世者。


埃尔弗
 （Эльфы；瑞典文Elf；复数Elves）　斯堪的纳维亚神话中的自然精灵，又称“阿尔弗”；相传，有善、恶之分。


埃尔弗
 （Эльфы；Elf）　古克尔特人所信之精灵。


埃勾斯
 （Эгей；Aegeus）　古希腊神话传说中的雅典王，忒修斯之父。


埃勒克特拉
 （Электра；Elektra）　古希腊神话传说中阿伽门农之女，奥瑞斯忒斯之姊。相传，其父为其母克吕滕涅斯特拉与其情人埃吉斯托斯所害，她后助其弟刺杀仇人。


埃雷姆－查乌伽拉
 （Эрем-чаугала；Erem-chaugala）　安达曼群岛原居民所信之林魅。


埃里克托尼奥斯
 （Эрихтоний；Erichtonios）　古希腊神话传说中阿提卡前期诸王之一；相传，授人以驭术和马术。


埃罗斯
 （Эрот；Eros）　古希腊泰斯皮埃地区崇奉之神，古希腊神话中的爱神。


埃洛希姆
 （Элохйм；Elohim）　《旧约全书》中雅赫维的称谓之一，英语译作God，汉语译作“神”或“上帝”；希伯来语词根为Elah，意为“敬拜”；“埃洛希姆”意为“敬拜的对象”。“埃洛希姆”又被视为复数（上帝），即三位一体之神，具有圣父、圣子、圣灵三位格。据《创世记》（1：26）所述，神（埃洛希姆）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像，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据考，“埃洛希姆”在《旧约全书》中出现逾2500次。


埃任
 （Эжины；Ezhin）　西伯利亚地区布里亚特人对所谓主宰精灵的称谓。


埃瑞玻斯
 （Эреб；Erebos）　古希腊神话中混沌与幽暗之子，与其姊妹尼克斯（黑夜）生以太、赫墨拉（白昼）、梦神、许普诺斯、摩摩斯、摩罗斯、涅墨西斯、塔纳托斯、卡戎等众多子女。


埃瑞克修斯
 （Эрехфей；Erechtheus）　古希腊传说中的雅典王，生于赫菲斯托斯落于大地之精液；相传，其体为人躯、蛇尾、无足；为了便于行动，他发明了马车和挽具，死后化为御夫星座。


埃什蒙
 （Эшмун；Eshmun）　古贝里特（今贝鲁特）居民信奉的地域守护神，西支闪米特人神话中死而复生的植物神，又被视为医神（据说，可使亡者死而复生）。


埃什摩
 （Эшмо；Aeshma）　古波斯人所信六大恶灵之一。


埃什塔尔
 （Эштар；Eshtar）　古阿卡得人对女神英尼娜的称谓。


埃斯库拉皮乌斯
 （Эскулап；Aesculapius）　古罗马神话中的医神，与古希腊神话中的阿斯克勒庇奥斯相混同。


埃斯库拉努斯
 （Эскуланус；Aesculanus）　古罗马人信奉的铜匠佑护神。


埃苏斯（埃萨尔）
 ［Эсус（Эсар）；Esus（Esar）］　古克尔特人埃苏维部落信奉的林木神。


艾厄
 （Айыы；Ayyy，Aiyy）　西伯利亚地区雅库特人所信之善灵。


艾厄－托伊翁（阿尔－托伊翁）
 ［Айыы-Тойон（Аар-Тойон）；Aiyy-Toion（Aar-Toion）］　西伯利亚地区雅库特人信奉的善神之首。


艾尔格
 （Айргь；Ayrgy）　阿布哈兹人［高加索地区］信奉的狩猎神、林神、野兽佑护神；相传，可佑助在征战、狩猎、旅途中免遭厄运。


艾尔利克
 （Эрлик；Erlik）　阿尔泰人［北亚］所信之邪恶主神，蒙古语民族神话中的冥世主宰、冥世最高审判者；相传，拥有衡量亡者在世之行的秤、命运簿以及可审视亡者罪愆之镜。


艾济
 （Ээзи；Eezi）　阿尔泰人［北亚］对所谓主宰精灵的称谓。


艾塔尔
 （Айтар；Aitar，Aytar）　阿布哈兹人［高加索地区］信奉的司家畜繁殖之神；相传，又是家畜首创者，牧人向其膜拜、献祭。


艾耶克
 （Айеке；Ajeke）　北欧洛帕里人信奉的雷神。


安德拉
 （Андра；Anda）　古波斯（伊朗）人所信之恶神。


安菲阿拉奥斯
 （Амфиарай；Amphiaraos）　古希腊神话传说中一凡人；相传，主神宙斯使其成为永生不死的预言之神，并与阿波罗、狄奥尼索斯、得墨忒尔、赫拉克勒斯等亦跻于医神之列。古希腊神话传说中的善预言者安菲阿罗斯，亦称“安菲阿拉奥斯”。


安菲翁
 （Амфион；Amphion）　古希腊神话传说中忒拜城的建造者，主神宙斯与安提奥佩之子，与泽托斯为孪生兄弟。相传，兄弟二人成为忒拜王后，立即修建城垣，泽托斯力大无比，安菲翁则弹奏竖琴，巨石随之自行移动，城垣迅即建成。忒拜人将两兄弟奉为英雄，其陵墓位于距城墙不远处。


安格拉·曼纽
 （Ангра-Майнью；Angra Mainyu）　琐罗亚斯德教所信的至高恶神，被视为恶之本原的化身。


安赫尔
 （Анхер；Ankher）　古埃及阿比多斯居民所奉早期之神，被视为死亡之神和战神。


安凯斯米奥斯
 （Анхесмий；Anchesmios）　古希腊人信奉的地域神。


安拉
 （Аллах；Allah）　伊斯兰教所信奉的唯一神，创造宇宙万物、主宰一切、无所不在的永恒之神，亦即真主。


安努
 （Ану；Anu）　古苏美尔、巴比伦神话中的苍天神，众神之首。


安诺娜
 （Аннона；Annona）　古罗马人信奉的司掌粮运之神。


安提奥佩
 （Антиора；Antiope）　古希腊神话传说中泽托斯和安菲翁之母；相传，安提奥佩为河神阿索波斯与墨托佩之女，以美貌著称，为主神宙斯的情人。


安提戈涅
 （Антигона；Antigone）　古希腊神话传说中奥狄浦斯之女；相传，曾冒死埋葬其兄波吕涅克斯，并声言：遵照神律安葬同胞弟兄乃是义不容辞；后被囚于洞穴，最终自縊而死。


奥德修斯
 （Одиссей；Odysseus）　古希腊神话传说中的英雄，勇敢机智；相传，在特洛伊战争中曾献木马计；古罗马神话中称之为“尤利西斯”。


奥登
 （Оден；Oden）　古瑞典人对怪异“猎人”的称谓。


奥狄浦斯
 （Эдип；Oedipus）　古希腊神话中的忒拜王拉伊奥斯之子，无意中杀死亲父，并娶生母为妻。


奥丁
 （Один；Odin）　斯堪的纳维亚神话中的主神，众阿瑟神之首；相传，为巴尔德尔、托尔和其他众多神之父；弗丽格等女神为其配偶。奥丁被视为暴风雨之神，后又被视为战神、武士的佑护者、经商和航海的保护者。


奥尔甫斯
 （Орфей；Orpheus）　古希腊神话传说中的诗人和歌手；相传，可使猛兽俯首，顽石点头。


奥尔库斯
 （Орк；Orcus）　古罗马人所信之冥世神，被视为冥世主宰，又称“普卢托”、“普卢托斯”，与古希腊神话中的哈得斯相混同。


奥尔穆兹德
 （Ормузд；Ormuzd）　古波斯人信奉的至高善神阿胡拉·玛兹达的古希腊称谓。


奥格米奥斯（奥格米安、奥伽姆）
 ［Огмиос（Огмиан，Огам）；Ogmios（Ogmian，Ogam）］　古克尔特人信奉的智慧和雄辩之神。


奥尔提娅
 （Orthia）　古希腊神话中之陶里斯的阿尔忒弥斯，后为斯巴达人所信奉。其形象呈直立姿态，多乳，与动物相关联。


奥克阿诺斯
 （Океан；Okeanos，Oceanus）　古希腊神话中的瀛水之神，乌兰诺斯和盖娅之子；相传，与其姊妹忒提斯结合，生3千子（河神）和3千女（地表之水及泉源的司掌者）。


奥拉玛兹达
 （Auramazda）　古波斯至高善神阿胡拉·玛兹达在阿契美尼德王朝铭文中的称谓。


奥伦达
 （Оренда；Orenda）　北美印第安人易洛魁部落崇信的超自然之力。


奥罗
 （Оро；Oro）　塔希提岛原居民［大洋洲］信奉的嗜杀之神。


奥尼姆
 （Оним；Onim）　巴布亚人［大洋洲］所信的一种法术，被视为种种疑难病症或致死之因。


奥普斯
 （Опс；Ops）　古罗马神话中司播种和丰饶的女神。


奥瑞斯忒斯
 （Орест；Orestes）　古希腊神话传说中阿伽门农之子；为父报仇，杀死生母，因而遭到复仇女神的追究。


奥西里斯
 （Осирис；Osiris）　古埃及人信奉的死而复生之神。奥西里斯被视为伊西丝之夫、霍鲁斯之父，后又成为冥世主宰和死者的审判者。据一些学者看来，奥西里斯崇拜对有关基督的传说之形成影响极大。

B


巴杜亨娜
 （Бадугенна；Baduhenna）　古日耳曼人弗里斯部落敬奉的女神。


巴尔德尔
 （Бальдер；Balder）　斯堪的纳维亚神话中主神奥丁之子，被视为司掌春天和光明之神，后为恶神洛基设毒计谋杀。


巴格巴尔图（瓦鲁芭妮）
 ［Багбарту（Варубани）；Bagbartu（Varubani）］　古小亚细亚迦勒底人敬奉的女神。


巴拉特
 （Баалат；Baalath）　古腓尼基人信奉的地域守护女神，其名意即“女主宰”。


巴拉特－盖巴尔
 （Баалат-Гебал；Baalath-Gebal）　古腓尼基人信奉的地域守护神。


巴力
 （Баал；Baal）　古闪米特人信奉的地域守护神，后又被奉为太阳神和丰饶之神、雨露之神、风暴之神，其名意为“主宰”；崇奉巴力之风曾盛行于腓尼基、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等地。


巴力－哈蒙
 （Баал-Хаммон；Baal-Hammon）　古迦太基居民信奉的主神。


芭斯泰特
 （Бастет；Bastet）　古埃及人信奉的女神；相传，为太阳神拉之女，其形象早期为牝狮，后演化为猫首人身。


芭乌
 （Бау；Bau）　古苏美尔—阿卡得神话中拉伽什地区一聚落和乌鲁克城的女守护神，又被视为丰饶女神和宁吉尔苏的配偶；阿卡得人将其称为“古拉”或“宁卡拉克”。


拜雅梅
 （Байаме；Baiame）　澳大利亚达令河流域原居民信奉的部落神，埃瓦莱伊人神话中梦幻时期的始祖；相传，他曾唤醒太阳女神，使万物得以繁生，并授人以生活规制。又据许多部落之说，拜雅梅为成年仪式的创立者和监护者。


拜雅乃
 （Байянай；Baianai，Bayanay）　西伯利亚一些民族所信之森林主宰。


保罗
 （Давел；Paul）　《圣经》传说中基督使徒之一；《圣经·新约全书》许多卷书托称出自他之手。


贝尔
 （Бэл；Bel）　古巴比伦人信奉之神，与古苏美尔神话中的至高神恩利尔和古腓尼基神话中的巴力相近似；为祭奉贝尔，则举行神秘仪式。


贝尔希塔
 （Берхта；Berchta）　日耳曼人所信之妇女保护神，以及农事女神、命运女神、儿童保护神，又称“佩尔希塔”。


贝拉图卡德罗斯
 （Белатукадрос；Belatukadros）　不列颠古克尔特人信奉的战神。


贝莱努斯
 （Беленус；Belenus）　不列颠古克尔特人信奉的战神，亦即贝莱诺斯。


贝莱诺斯（贝尔）
 ［Беленос（Бел）；Belenos（Bel）］　古克尔特人共奉之神，始而似为地域神或部落神。


贝雷吉尼
 （Берегини；Bereginy）　古斯拉夫人所信之水灵，又称“贝雷吉纳”。


贝利萨玛
 （Белисама；Belisama）　不列颠古克尔特人信奉的战神。


贝洛娜
 （Беллона；Bellona）　古罗马人信奉的女战神；相传，在贝洛娜神庙，人们恭迎凯旋而归的古罗马将帅。在小亚细亚和色雷斯，贝洛娜被视为月神。


贝斯
 （Бес；Bes）　努比亚人［北非］信奉之神，后传入埃及。相传，其形象为一巨首侏儒，十分丑陋，而性情却极温和；与陶尔特同为儿童的保护神，为已婚夫妇及其子女带来福运。


本吉尔
 （Бунджил；Bundjil）　澳大利亚原居民信奉的部落神、天界之神，库林部落神话传说中的至尊之父；相传，为一年迈的部落首领，娶以黑天鹅为图腾的部落的两女子为妻。本吉尔又被视为大地、树木和世人的创造者。


彼得
 （Петр；Peter）　《圣经》中耶稣12使徒之一。


毕莱普特
 （Билейптр；Byleipte）　斯堪的纳维亚神话中的恶神，恶神洛基的弟兄。


毕利库
 （Билику；Biliku）　安达曼人［南亚］所信的暴风雨和强贸易风之神，又称“普鲁伽”。


辩才天女
 （Сарасвати；Sarasvati）　婆罗门教、印度教信奉的文艺女神、语言和知识女神，音译“娑罗室伐底”。


波
 （По；Po）　毛利人所信之冥世；相传，地与天以及冥世始而浑然难分，诸界之间借助于宇宙树相沟通，波为冥世主宰米鲁所统辖。波又被视为夜之化身以及众神之母。


波吉利佩
 （Погильпе；Pogilype）　西伯利亚地区尤卡吉尔人所信之山岳、河流、森林等的主宰。


波伽尼耶
 （Парджанья；Parjanya）　古印度神话中浓云和雷雨之神，又译“巴健耶”；作为雨神，并与丰饶和繁衍相关联。


波莱德尼采
 （Polednice）　捷克人所信之田野精灵；相传，中午致厄于在田野劳作者。


波利阿斯
 （Полиада；Polias）　古希腊神话中女神雅典娜的另称，意即“城邦（‘波利斯’）守护者”。


波卢德尼查
 （Полудница；Poludnitsa）　俄罗斯人所信之田野精灵。


波卢克斯
 （Поллукс；Pollux）　古希腊神话传说中卡斯托尔之弟，以神拳著称。


波摩娜
 （Помона；Pomona）　古罗马人信奉的果木女神。


波摩努斯
 （Помон；Pomonus）　古罗马人信奉的果木男神。


波塞冬
 （Посейдон；Poseidon）　古希腊神话中的海神；相传，将驭马之术传授给人类。


波塞冬·翁克斯提奥斯
 （Посейдон Онхестий；Poseidon Onchestios）。


波乌德尼采
 （Południce）　波兰人所信之田野精灵；相传，中午致厄于在田野劳作者。


玻瑞阿斯
 （Борей；Boreas）　古希腊神话中的北风神，古雅典人又将其视为保护神。相传，玻瑞阿斯与马匹有着不解之缘，通常以马为化身。


博博威西
 （Бобовисси；Bobowissi）　非洲黄金海岸原居民信奉之神，与征战相关联。


博赫苏姆
 （Бохсум；Bohsum）　非洲黄金海岸原居民信奉的地域神。


博罗维
 （Borowy）　波兰人对所谓林灵的称谓。


博玛伊
 （Бомаи；Bomai）　大洋洲托雷斯海峡地区原居民信奉的成年仪式监护者。


博契卡
 （Бочика；Bochica）　契布恰－穆伊斯卡人［中、南美］信奉的太阳神和文化英雄；一些部族又将其视为狩猎佑护神。相传，他来自东方，教授编织和种种技艺，传布信仰和习俗，后在太阳神庙中消逝。


博任托伊
 （Божинтой；Bozentoy，Bozhentoy）　北亚布里亚特等民族信奉的天界铁匠神。


布里甘提娅
 （Бригантия；Brigantia）　古克尔特人布里甘特部落信奉之神。


布忒斯
 （Бут；Butes）　古希腊雅典城邦崇奉的英雄，原被奉为阿提卡某公社的守护者。

C


财神
 （Бог богатства；Cai Shen，Ts'ai Shen；God of Wealth）　中国迷信者信奉之神。


参孙
 （Самсон；Samson）　《圣经》中的英雄；相传，有非凡的勇力和胆略。


策诺伊
 （Ценои；Tsenoi）　塞芒人［东南亚］信奉的善灵。


查克
 （Чак；Chac）　古玛雅人［中美］所信司丰饶和雨泽之神；据早期之说，查克为与林木相关联之神，后被视为雨神，晚期则被视为群神。


查乌伽
 （Чауга；Chauga）　安达曼人［南亚］所信之精灵，又称“拉乌”；据信，多为危害世人之恶灵。


城隍
 （Чэн-хуан；Cheng Huang）　中国古代神话中守护城池及地方之神。


茨格·阿恩格（茨·阿格恩、茨格·阿根）
 ［Цг'ааиг（Ц'агн，Цг'ааген）；Cg'aang（C'agn，Cg'aagen）］　布须曼人［非洲］信奉的大神、地和人的造化者，又被视为成年仪式的监护者。相传，此神始而施惠于人类，后因备受尊宠，竟狂妄肆虐，与万物为敌；其形象为螳螂。


楚弗－卡穆伊
 （Чуф-камуи；Chuf-kamui）　阿伊努人［东北亚］信奉的太阳神。

D


达博格
 （Дабог；Dabog）　塞尔维亚人信奉的部落神。


达芙涅
 （Дафна；Daphne）　古希腊神话中宁芙女神之一，河神之女。


达格达
 （Дагда；Dagda）　古克尔特人信奉的太阳神。


达佳
 （Даджа；Dadzha）　阿布哈兹人［高加索地区］信奉的农事女神。


达拉穆伦
 （Дарамулун；Daramulun）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原居民信奉的天神。


达摩娜
 （Дамона；Damona）　古克尔特人信奉的牛、羊女庇护神。


达纳奥斯诸女
 （Данаиды；Danaides）　古希腊神话传说中达纳奥斯50个女儿的统称；相传，受父调唆，杀死其夫，因而遭受神之严惩，在冥府终日向无底之桶注水，永无休止。


达日季博格
 （Даждьбог；Dajdbog，Dazhdbog）　古斯拉夫人信奉的太阳神，亦即达日德博格。


大梵天
 （Брахма；Brahma）　婆罗门教、印度教信奉的创造之神，居于三大神之首，与创造相关联，毗湿奴与维护相关联，湿婆与破毁相关联。大梵天被视为“生主”，后又被视为众多“生主”之父。


大黑天
 （Магакала；Mahakala）　佛教密宗护法神之一，大自在天的化身，音译“摩诃迦罗”，藏语称“玛哈噶拉”。


大卫
 （Давид；David）　《圣经》中英雄人物，曾击杀歌利亚，后继扫罗为以色列王。


代达洛斯
 （Дедал；Daedalus）　古希腊神话传说中的能工巧匠；相传，曾创造斧、刨、钻、锤等工具，娴于建筑和制作，并有极高造诣。


代顿
 （Дедун；Dedun）　努比亚人［北非］信奉之神，后亦为古代埃及人所信奉。


但以理
 （Даниил；Daniel）　《圣经》中的先知；相传，为《但以理书》的作者。


稻荷
 （Инари；Inari）　日本神道教崇奉的农事神。


德弗
 （Дэви；Daevas）　古波斯神话传说中之神的统称；琐罗亚斯德教创立后，尊奉阿胡拉·玛兹达为至高善神，“德弗”则被视为魔怪的统称。在印度神话中，“提婆”（即“德弗”）仍被视为神之统称。


德莱普
 （Делеп；Delep）　帕劳群岛原居民［大洋洲，密克罗尼西亚］对灵魂的称谓。


德律阿得斯
 （Дриады；Dryades）　古希腊神话中的林木女神；相传，她们与林木同生死，虽可长生，却不能永存。


德玛
 （Дема；Dema）　玛林德－阿尼姆人［新几内亚］信奉之图腾祖先；据信，兼有文化英雄、自然之力的化身等特质，使万物具有生命力。


得墨忒尔
 （Деметра；Demeter）　古希腊神话中的农事女神，司谷物丰稔。对得墨忒尔的崇拜，广布于古希腊。有关得墨忒尔及其女佩尔塞福涅的神话，乃是植物周期性枯而复荣之反映。


埃莱夫西斯之得墨忒尔
 （Элевсинская Деметра；Demeter Eleusinus）。


得墨忒尔·弥西娅
 （Деметра Мисия；Demeter Mysia）。


狄安娜
 （Диана；Diana）　古罗马人信奉的月神和林木女神、狩猎女神、已婚妇女保护神，与古希腊之阿尔忒弥斯相混同。


狄安努斯
 （Диан；Dianus）　古罗马人信奉的男神，与女神狄安娜相对应。


狄奥墨得斯
 （Диомед；Diomedes）　古希腊神话中阿尔戈斯王，围攻特洛伊的希腊联军首领之一。相传，在女神雅典娜的襄助下，他一日内杀死特洛伊王子潘达罗斯，击伤埃涅阿斯，逐走战神阿瑞斯，刺伤爱与美之女神阿芙罗狄忒。


狄奥尼索斯
 （Дионис；Dionysos）　古希腊神话中的酒神，并被视为司葡萄栽培和酿酒之神。狄奥尼索斯崇拜带有肆狂性，其仪式通常伴之以恣意妄为和纵情欢娱。


狄克提娜
 （Диктина；Dictynna）　古希腊神话传说中一女神、渔网的创始者，后成为狩猎女神阿尔忒弥斯的异体或另称。


底波拉
 （Девора；Deborah）　《圣经》中的女先知，最早的颂歌之作者。


帝奥斯
 （Дьяус；Dyaus）　古印度神话中的天神，昼空的化身，又被称为“天父”，与“地母”成为最早的神侣，并被视为宇宙万物的创造者。


杜赫－莱希尼
 （Duch lesny）　波兰人笃信之林灵。


杜卡
 （Дука；Duka）　太平洋地区俾斯麦群岛原居民对亡灵的称谓。


杜米亚提斯
 （Думиатис；Dumiatis）　多姆山区（位于今法国境内）古克尔特人所信奉的地方守护神。


杜穆－济－阿普苏
 （Думу-зи-Апсу；Dumu-zi-Apsu）　古巴比伦人信奉之杜穆济（水神阿普苏之子）的全称。


杜穆济－塔穆兹
 （Думузи-Таммуз；Dummuzi-Tammuz）　古闪米特人对杜穆济的称谓。


杜穆济（塔穆兹）
 ［Думузи（Таммуз）；Dumuzi（Tammuz）］　古苏美尔人、巴比伦人、亚述人信奉的丰饶之神、死而复生之神。杜穆济与爱情和丰饶之女神伊什塔尔（英安娜）的神话，流传颇广。据说，杜穆济的生死与植物的枯荣以及草原的繁茂和干旱相关联。


多纳尔
 （Донар；Donar）　南日耳曼人信奉的雷神，被视为早期之雷神、雷神托尔之前身；相传，托尔手持一锤，多纳尔则携一巨斧。

E


俄巴底亚
 （Авдий；Obadiah）　《圣经》中的12小先知之一；据说，为《俄比底亚书》的作者。


恩达
 （Нда；Nda）　非洲加蓬地区原居民所信之林魅。


恩戈
 （Нго；Ngo）　布须曼人［非洲］信奉之神，地和人以及万物的造化者。


恩伽伊
 （Нгаи；Ngai）　东非一些部族信奉之神，后被视为至高神、天神、创世者，又称“埃恩伽伊”；又据马赛人之说，夜间的星辰为其目，白昼的太阳为其化身。


恩佳姆比
 （Ндьямби；Ndjambi）　非洲一些操班图语部族信奉的天神，人和动物以及万物的创造者。


恩利尔
 （Энлиль；Enlil）　古苏美尔人信奉的至高神；恩利尔被视为大气神、暴风雨神，又被视为死而复生之神，后又演化为古巴比伦神殿至高三联神之一（其他二神为安努和埃阿）。


恩雅姆比
 （Ньямби；Nyambi）　非洲一些班图语部族信奉的天神、创世者。


恩扎姆贝
 （Нзамбе；Nzambe）　非洲一些操班图语部族信奉之天神、至高神、创世者，亦即恩扎姆比。


尔撒
 （Isa）　《古兰经》中处女麦尔彦之子，与阿丹、努海、易卜拉欣、穆萨、穆罕默德被视为安拉的六大使者；相传，因安拉的一言“有”而生，为“安拉的灵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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伐楼那
 （Варуиа；Varuna）　古印度神话中的天界神、宇宙秩序和世人道德的维护者；“吠陀”时期之初，通常被视为主神、无所不在的宇宙主宰。


法尔瓦尔
 （Фалвар；Falwar）　奥塞梯人［高加索地区］信奉的羊群庇护神，又被视为家畜之主宰、善神；据说，祀奉此神无需祭品。


法弗尼尔
 （Фафнир；Fafnir）　斯堪的纳维亚神话中的巨龙。相传，法弗尼尔曾据有宝藏、杀死其父，后为西古尔德所杀。


法勒罗斯
 （Фалер；Phaleros）　古希腊人信奉的地域守护神。


法乌娜
 （Фауна；Fauna）　古罗马神话中司掌森林、田野、牧场和牲畜的女神。


法乌努斯
 （Фавн；Faunus）　古罗马神话中司掌森林、田野、牧场和牲畜的男神，与古希腊神话中之潘相混同。


费厄
 （Фей；Fee）　古克尔特人所信之精灵。


费斯托斯
 （Фест；Phaestos）　古希腊神话传说中赫拉克勒斯之子。


芬里尔
 （Фенрир；古冰岛文Fenrir）　斯堪的纳维亚神话中的妖狼，被视为恶神洛基与女灵安格尔博达之子。


佛陀
 （Будда；Buddha）　佛教徒对其教主释迦牟尼的尊称；大乘并用以泛指“一切觉行圆满者”。


福玻斯
 （Феб；Phoebos）　古希腊神话中阿波罗之另称；古罗马人通常将阿波罗称为“福布斯”（Phoebus）。


福尔图娜
 （Фортуна；Fortuna）　古罗马神话中的福运女神；始而被奉为丰收女神、母亲和妇女佑护神。


伏羲氏
 （Фу-си；Fu Hsi）　古代中国神话传说中的始祖、远古部落酋长、三皇之一；相传，曾教民结网、从事渔猎和畜牧，并教民熟食；又说，与女娲为配偶。


弗雷尔
 （Фрейр；Freyr）　斯堪的纳维亚神话中司丰饶、富足、繁衍、和平之神，尼约尔德之子，弗蕾娅之兄；对弗雷尔的崇拜，在瑞典传布尤广。


弗栗多
 （Вритра；Vrtra，Vritra）　古印度神话中的妖蛇。相传，弗栗多统摄雷、电、雾、雹，并使水难以奔流；因陀罗以金刚杵将弗栗多击杀，被弗栗多禁锢之水得以获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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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娅
 （Гея；Gaea）　古希腊神话中的地母，最古老的前奥林波斯神；相传，自生天（乌兰诺斯）、海洋（彭托斯）等，又与乌兰诺斯结合，生克罗诺斯和瑞娅等提坦众神。


戈尔伽索斯
 （Горгас；Gorgasos）　古希腊法雷地区崇奉的英雄，与尼科玛科斯被视为医神阿斯克勒庇奥斯之孙，亦被视为娴于医术者。


戈菲特拉克
 （Гофиттерак；Gofiterrak）　北欧洛帕里人所信之冻原精灵。


格卜
 （Геб；Geb）　古埃及神话中的地神，天神努特的丈夫。其崇拜中心为赫利奥波利斯。


格罗维特（雅罗维特）
 ［Геровит（Яровит）；Gerowit（Jarowit）］　古斯拉夫人沃尔加斯特居民（今德国境内）信奉的部落神。


格尼乌斯
 （Гений；Genius）　古罗马人所信之男子佑护精灵。


格诺姆
 （Гномы；Gnomes）　古日耳曼人所信之精灵；相传，为性恶或性善的侏儒，专司保护地下宝藏。


关帝
 （Гуань-ди；Guan Di，Kuan Ti卒于219）　三国蜀汉大将，后被神化，尊称为“关公”、“关帝”，又被视为忠义、勇武的化身。


观世音
 （Авалокитешвара；Avalokitesvara，Avalokiteswara）　佛教菩萨之一，佛教徒信其“救苦难众生”，被视为阿弥陀佛的左胁侍、“西方三圣”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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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巴谷
 （Аввакум；Habakkuk）　《圣经》中的12小先知之一；相传，为《哈巴谷书》的作者。


哈达德
 （Хадад；Hadad）　古叙利亚人信奉的雨神和丰饶之神。


哈得斯
 （Аид；Hades）　古希腊神话中的冥王；所谓冥府亦用此称。哈得斯被视为克罗诺斯与瑞娅之子，宙斯和波塞冬为其弟兄。据古希腊人的观念，哈得斯对亡灵进行审判，并对其在尘世之恶行施以惩罚。据说，古希腊人关于冥世（“哈得斯”）的观念，部分为基督教纳入其“地狱”之说。


哈尔庇埃
 （Гарпии；Harpies）　古希腊神话中暴戾的3女妖，鸟躯人首；相传，为陶玛斯与埃勒克特拉之女；又说，为波塞冬与盖娅之女；其形象原来十分美丽，后成为怪鸟，永远饥肠辘辘，以幼儿或人心为食。


哈该
 （Аггей；Haggai）　《圣经》中的12小先知之一；相传，为《哈该书》的作者。


哈奴曼
 （Гануман；Hanuman）　印度教罗摩派的崇拜对象之一；印度叙事诗《罗摩衍那》中的神猴；相传，为风神伐由与母猴安阇那之子，身躯高大、吼声如雷，可移山捕云，曾助罗摩战胜十首魔王罗波那。对哈奴曼的崇拜并传布于东南亚地区。


哈托尔
 （Хатор；Hathor）　古埃及神话中的女天神，最初被视为牝天牛；相传，太阳神为其所生；其形象为一妇女，生有牛角，或生有牛耳，或为人躯牛首。对哈托尔的崇拜，广布于埃及。


汉娜
 （Ганна；Hanna）　古日耳曼人部落所信的女预言者。


汗
 （Ханы；Khan）　西部布里亚特人等崇奉的对象，意即“王”。


豪尔瓦塔特
 （Гарватат；Haurvatat）　古伊朗之玛兹达教徒信奉的福运、康泰之化身。


豪摩
 （Хаомо；Haoma）　古伊朗人崇敬的所谓“圣饮”，与古印度神话中的“圣饮”苏摩大体相等同。


昊天上帝
 （Небесный император；Hao Tian Shang Ti）　古代中国居民的崇祀对象。


诃哩－诃罗
 （Хари-Хара；Hari-Hara）　古印度神话中毗湿奴与湿婆之复合体。相传，两者的妻子为两神之中何者至尊至大争论不休，毗湿奴竟与湿婆合而为一。诃哩－诃罗的造像，约公元7世纪见诸柬埔寨；公元10世纪初，始见诸印度境内。


何西阿
 （Осиа；Hoshea）　《圣经》中的12小先知之一；相传，为《何西阿书》的作者。


赫芭特
 （Хебат；Hebat）　古赫梯崇奉的女神，雷神之妻；古乌加里特神话中的女神，其名源于闪米特语，意为“天界之女主宰”，被视为雷神特舒布之妻。迨至新赫梯王朝时期，赫芭特通常与女太阳神阿琳娜相混同。其崇奉中心为古叙利亚的哈尔帕（即现今之阿勒顿）。


赫尔
 （Хель；Hel）　斯堪的纳维亚神话中的冥府女主宰，恶神洛基与女灵安格尔博达之女；相传，相貌凶恶，与恐怖和灾厄相关联；除捐躯沙场者，一切亡者之灵俱归其域。


赫尔凯奥斯
 （Геркей；Herceus）　古希腊人信奉的家宅、庭院守护神。


赫尔库勒斯
 （Геркулес；Hercules）　古罗马神话中的英雄，主神尤皮特之子，亦即古希腊神话中的赫拉克勒斯。


赫尔弥奥涅
 （Гермиона；Hermione）　古希腊赫尔米奥讷地区崇奉的女英雄，又被视为墨涅拉奥斯之女。


赫尔墨斯
 （Гермес；Hermes）　古希腊人信奉的司畜牧、道路、竞技、辩论、商业之神，又被视为神之传谕者、亡灵接引神，宙斯与迈娅之子；赫尔墨斯始而被视为畜牧者、畜群和草场的守护神。


赫菲斯托斯
 （Гефест；Hephaistos，Hephaestus）　古希腊神话中的火神、锻造之神，与古罗马神话中的武尔坎相混同。有关赫菲斯托斯的神话，被视为古希腊工艺发展的反映。


赫格
 （Хэг；Kheg）　涅涅茨人［西伯利亚］信奉的家庭佑护神。


赫卡忒
 （Геката；Hecate）　古希腊神话中夜与幽冥之女神，又被视为谙于魔法之女神；相传，为佩尔修斯与阿斯忒里娅之女；宙斯赋予司掌大地和海洋的命运之权。赫卡忒为古老的冥世神、后仍保留其古老的职能，甚至为主神宙斯所敬重。


赫克托尔
 （Гектор；Hector）　古希腊神话传说中的特洛伊英雄，特洛伊王普里阿摩斯之子，坦率正直，勇敢豪迈，极力主张将其弟帕里斯诱拐之海伦送回，后又统领特洛伊人英勇作战；阿基琉斯在女神雅典娜的帮助下将他杀死。


赫拉
 （Гера；Hera）　古希腊神话中的宙斯之妹和妻子，司婚姻、家庭生活，并被视为妇女和分娩的佑护神以及英雄和城邦的保护者。据说，对女神赫拉的崇拜，对基督教的圣母崇拜不无影响。


赫拉克勒斯
 （Геракл；Heracles）　古希腊神话中最著名的英雄，曾建树12项业绩。


赫里－玛普
 （Хэри-Мап；Kheri-Map）　那乃人［西伯利亚］新奉之神，其地位凌驾于往昔诸神之上。


赫利奥斯
 （Гелиос；Helios）　古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被视为阳光和太阳丰饶之力的化身；相传，每日乘金车驰行天宇；对此神的崇拜，曾盛行于古希腊。


赫努姆
 （Хнум；Khnum）　古埃及神话中的丰饶之神、并被视为水的赐予者、尼罗河源头的维护者以及征战之神；相传，曾在制陶盘上以泥土造人。


赫斯提娅
 （Гестия；Hestia）　古希腊神话中的女灶神，克罗诺斯与瑞娅之女，又被视为家室的保护神；在古罗马神话中，称为“维斯塔”。


黑天
 （Кришна；Krsna，Krishna）　印度教崇拜的大神之一，毗湿奴的第8化身，黑天主要被视为“拯救者”。


亨提耶门提乌
 （Хентиементиу；Khentiementiu）　古埃及人所信之古老男神；始而为阿比多斯地区奈科罗波利斯之神，其形象为一卧态之犬，后成为亡者保护神阿努比斯之异体或称谓。


洪苏
 （Хонсу；Khonsu）　古埃及神话中的月神，太阳神阿蒙与女神穆特之子，又被视为塞贝克或奥西里斯之子。其崇奉中心为底比斯，在古埃及各地亦倍受尊崇。


黄帝
 （Хуан-ди；Huang Ti）　古代中国中原诸族共同的祖先。


霍尔斯
 （Хорс；Khors）　古斯拉夫人信奉的太阳神。


霍勒
 （Холле；Holle）　北日耳曼人信奉之妇女佑护神。


霍鲁斯
 （Гор；Horus）　古埃及人信奉的太阳神、法老王权的庇护神；法老并被视为其在世间的化身。相传，霍鲁斯为奥西里斯与伊西丝之子。霍鲁斯曾被视为凶猛的狩猎神；迨至古王朝时期，众鹰隼神复合为伊西丝之子霍鲁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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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伯勒
 （Кибела；Kybele）　古小亚细亚居民崇拜的至尊母神、丰饶女神；据信，可使自然界欣欣向荣。为祀奉此女神，则举行肆狂的神秘仪式。在古希腊，基伯勒与女神瑞娅相融合；在古罗马，基伯勒被视为至尊母神以及城邦和国家的佑护者。


基督（耶稣基督）
 （Христос；Christ）　传说中的基督教创始人。


基尔克
 （Кирка；Circe）　古希腊神话中的女巫，太阳神赫利奥斯与佩尔塞斯之女；相传，常以巫术为害。


基克洛普斯
 （Киклопы；Kyklops）　古希腊神话中独目巨灵的统称；据《神谱》所述，为天神乌兰诺斯与地神盖娅之子，即：阿格斯（光亮）、布戎忒斯（雷霆）、斯忒罗佩斯（闪电）。据《奥德修斯纪》所述，基克洛普斯为栖居于西西里岛岩洞中的独目者。


基乌姆贝
 （Киумбе：Kyumbe）　东非一些部族信奉之神，通常被视为创世者。


基路伯
 （Херувимы；Cherubim）　《圣经》故事中的人物形象，天使的高级类属之一（仅亚于撒拉弗），又说，基路伯（[image: alt]
 [image: alt]
 [image: alt]
 ）有人、狮、牛、鹰四副面孔，有4翼，手和足似人，脚趾宛如分开之蹄。据《创世记》（3：24）所述，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后，上帝曾命基路伯看守通向生命树之路。


吉尔伽美什
 （Гильгамеш；Gilgamesh）　古苏美尔—阿卡得神话传说中的半人半神英雄；始于公元前2千年代，吉尔伽美什又被视为冥世审判者、世人保护者。据叙事诗所述，吉尔伽美什为乌鲁克的统治者，曾降服天神派来的恩基杜，杀死魔怪，解救女神伊什塔尔，杀死前来报复的天牛，后遭惩而失去恩基杜。他极度悲痛，决意探究永生之奥秘。


吉特契－玛尼图
 （Гитчи-Маниту；Gitchee-Manitu）传教士在北美印第安人中新造的至高神。北美阿尔衮琴人信大神吉特切－玛尼托，视之为世界及生命之灵的创造者（无形体）。


吉祥天女
 （Лакшми；Laksmi，Lakshmi）　印度教、婆罗门教信奉的命运和财富女神；据古印度神话，生于“搅乳诲”之时，被视为毗湿奴的妻子。


伽尔姆尔
 （Гармр；Garmr, Garm）　斯堪的纳维亚神话中的恶犬，与妖狼芬里尔为孪生者；相传，守护冥世，后与战神提尔同归于尽。


伽勒－雅库
 （Гале-Яку，Gale-Yaku）　维达人［南亚］古老神话中的主要神灵之一，又称“伽勒－雅卡”，与创世相关联；人们并向此神祈求免除疾疫之苦。


伽利特
 （Галит；Galit）　帕劳群岛原居民［大洋洲，密克罗尼西亚］对祭司人员等以及一切超自然体的称谓。


伽涅什
 （Ганеша；Ganesa，Ganesha）　印度教崇拜的半兽形智慧神，湿婆与雪山神女之子，又称“群主”、“象首神”，被视为湿婆众多扈从的首领；据信，可扶危济困。


迦勒底
 （Халди；Chaldi）　古小亚细亚地区乌拉尔图人敬奉的天神，后演化为战神和国家守护神。


迦梨女神
 （Кали；Kali）　印度教信奉的女神，雪山神女的众多化身之一，性力派崇拜的主神之一，又称“时母”。


金刚手
 ［Будда-Очирвани（Ваджрапани）；Vajrapani］　大乘佛教和金刚部佛教信奉的菩萨；在藏传佛教中，与观世音、文殊师利并称。又说，他执金刚杵，常侍卫佛，故称“金刚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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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伯里
 （Кабиры；Cabeiri）　前希腊时期佩拉斯格人信奉的司丰饶之神；据许多学者揣测，源出于小亚细亚。又说，卡伯里为爱琴海地区和弗里吉亚之早期的丰产神，在忒拜亦为人们所信奉。相传，卡伯里为工匠神赫菲斯托斯之子，其数为3～7；又说，为海神普罗忒奥斯的后裔，时常救援海上遇难者。


卡德摩斯
 （Кадм；Kadmos）　古希腊神话传说中忒拜城的奠基人；相传，卡德摩斯与其妻哈尔摩尼娅共同治理忒拜，并教授民众文字。


卡蒂特
 （Катит；Katit）　北美印第安人一些部落所信之神幻形象，与创世相关联。


卡尔奈奥斯
 （Карней；Karneios）　古希腊拉科尼亚信奉之神，后为阿波罗所取代。


卡雷伊（卡里）
 ［Карей（Кари）；Karei（Kari）］　塞芒人［南亚］信奉的雷神。


卡利特
 （Калит；Kalit）　帕劳群岛原居民［大洋洲，密克罗尼西亚］对祭司、占卜者、拘灵者以及一切超自然体的称谓。


卡律布狄斯
 （Харибда；Charybdis）　古希腊神话中的海怪，其形为令人畏怖的漩涡；相传，为海神波塞冬与盖娅之女，与斯基拉各居海峡一侧，航船行至此间凶险异常。


卡伦伽
 （Калунга；Kalunga）　刚果河流域迤南地区居民［非洲］信奉之神，被视为至高存在，或与海洋以及自然现象相关联，或为死亡、冥世、命运之神。


卡穆洛斯（库玛尔）
 ［Камулос（Кумалл）；Kamulos（Kumall）］　古克尔特人共奉之神，又被视为天神、战神。


卡穆伊
 （Камуи；Kamui）　阿伊努人［北亚］所信神灵的统称。


卡纳洛阿
 （Каналоа；Kanaloa）　波利尼西亚原居民［大洋洲］所信之大神。


卡戎达斯
 （Харонд；Charondas）　古希腊—罗马神话传说中西西里和意大利一些城市的立法者。


卡斯托尔
 （Кастор；Castor）　古希腊神话传说中主神宙斯与勒达之子，与波吕杜克斯为孪生兄弟，被视为航海的佑护者；在古罗马神话中，两者被称为“狄奥斯库里”。


卡特
 （Кат；Kat）　班克斯群岛原居民［大洋洲］崇信的文化英雄。


卡图里克斯
 （Катурикс；Caturix）　不列颠古克尔特人信奉的战神。


卡伊利
 （Каили；Kaili）　夏威夷群岛原居民［大洋洲］对战神塔伊里的称谓。


凯赖迈特
 （Кереметь；Keremet）　伏尔加河流域一些民族对种种精灵的统称（来自阿拉伯语），大多为恶灵，与撒但等相混同。


坎德－雅库
 （Канде-яку；Kande-yaku）　维达人［南亚］所信之精灵。


科博尔德
 （Кобольды；Kobold）　古日耳曼人所信之低微精灵。


科莱达
 （Коледа；Koleda）　古斯拉夫人信奉的农神。


科雷
 （Коре；Kore）　毛利人［大洋洲］神话中“混沌”的化身。相传，宇宙始而处于混沌时期，后有坦伽罗阿、塔涅、龙戈等神，天地始分离，初人以及万物随之萌现。


科勒
 （Кора；Kore）　古希腊神话中女神得墨忒尔之女佩尔塞福涅的另称，似为其在埃莱夫西斯的称谓。


科林托斯
 （Коринф；Korinthos）　古希腊科林斯居民信奉的守护者，被视为宙斯之子。


科西迪乌斯
 （Коцидиус；Cocidius）　不列颠古克尔特人信奉的战神。


科斯特罗玛
 （Кострома；Kostroma）　古斯拉夫人信奉的农神。


克查尔科阿特尔
 （Кетцалькоатль；Quetzalcoatl）　阿兹特克人［中美］信奉的古老神；相传，为创世者、至高神，曾教人种种技艺、玉米种植以及天文和历法，并创立祭仪和生活规制。


克尔钦－茵玛尔
 （Кылчин-Инмар；Kylchin-Inmar）　乌德穆尔特人［伏尔加河流域］信奉的至高善神。


克克罗普斯
 （Кекроп；Cecrops）　古希腊神话传说中的阿提卡首代王、雅典城和阿提卡文明的创建者；相传，为地神盖娅之子，人躯蛇尾，曾建克克罗皮亚城堡和雅典最高法庭“阿瑞奥帕戈斯”，将橄榄树栽培引入雅典。


克莱特
 （Келет；Kelet）　楚克奇人［西伯利亚］所信之恶灵、一切灾厄之源；个体恶灵，称为“克雷”。


克劳苏斯
 （Clausus）　古希腊传说中克劳狄氏族的始祖。


克鲁卜
 （Керуб；Kerub）　古巴比伦神话中的神牛。


克律克斯
 （Кирик；Keryx）　古希腊传说中克律克家族祀奉的先祖。


克罗多
 （Кродо；Krodo）　西支斯拉夫人所奉之神。


克罗姆
 （Кром；Crom）　古克尔特人信奉的太阳神。


克罗尼翁
 （Кронион；Kronion）　古希腊神话中宙斯之另称，与其父克罗诺斯相关联，又被视为克罗诺斯之子（亦称“克罗尼忒斯”）。


克罗诺斯
 （Кронос；Kronos）　古希腊神话中天神乌兰诺斯与地神盖娅之子，主神宙靳之父。


克塞尼奥斯
 （Ксений；Xenios）　古希腊人信奉的与善待和保护异乡人相关联之神。


克托尼奥斯
 （Хтоний；Chthonios）　古希腊人信奉的地下之神、丰饶之神。


克托尼娅
 （Хтония；Chthonia）　古希腊神话传说中雅典王埃瑞克修斯之女，后成为献神之牺牲。又说，克托尼娅为赫尔米奥内地区所奉的丰饶之神。


克沃伊亚姆
 （Квоиам；Kwoiam）　托雷斯海峡地区原居民［大洋洲］崇信的文化英雄。


肯陶罗伊
 （Кентавры；Kentauroi）　古希腊神话中半人半马魔怪，性残暴，嗜酒色；相传，为伊西翁与涅斐勒之众子，其中的基戎温厚睿智，为阿基琉斯等众多古希腊英雄之师。


孔苏斯
 （Консус；Consus）　古罗马人信奉之最古老的农事神、仓廪守护神，又被视为协商和忠告之神。


库
 （Ку；Ku）　夏威夷群岛等地区［波利尼西亚］原居民信奉之创世神，亦即图。


库多－瓦德什
 （Кудо-вадыш；Kudo-Vadysh）　马里人［伏尔加河流域］敬奉之神，即家庭佑护者。


库戈－比尤尔舍
 （Куго-Бюрше；Kugo-Byurshe）　马里人［伏尔加河流域］信奉的生机之神。


库戈－尤莫
 （Куго-Юмо；Kugo-Yumo）　马里人［伏尔加河流域］信奉的至高神。


库凯利莫库
 （Кукаилимоку；Kukailimoku）　夏威夷群岛原居民［波利尼西亚］信奉的战神。


库克苏
 （Куксу；Kuksu）　迈杜和波莫等部落［北美，印第安人］所信之神幻形象，其名意即“大头”，又被视为亘古第一人。


库库尔坎
 （Кукулкан；Kukulcan）　玛雅人［中美］信奉的玛雅潘城邦守护神。


库利
 （Куль；Kuly）　科米人［伏尔加河流域］所信之水灵。


库纳皮皮
 （Кунапипи；Kunapipi）　澳大利亚原居民信奉的神幻形象，被视为众多部落的“至尊之母”、“地母”、“始祖母”。


库帕拉
 （Купала；Kupala）　古斯拉夫人信奉的农神。每逢夏至，人们则将作为库帕拉的象征之木偶沉入河水中；河畔燃起篝火，众人尽情跳跃，祈祝农作物丰稔。


库特胡
 （Кутху；Kutkhu）　伊捷尔缅人［北亚，堪察加半岛］崇信之神，被视为天、地、万物的造化者。


奎里努斯
 （Квирин；Quirinus）　古罗马人信奉的古老神，始而为萨宾人所奉之神；似为古罗马公民之神，又被视为与战神玛尔斯（即和平之玛尔斯）相等同者，后又被视为与古罗马创始者罗慕洛相等同者。其崇拜后为对尤皮特和玛尔斯的崇拜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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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
 （Ра；Ra）　古埃及人信奉的太阳神，又称“赖”。拉又被视为众神之父，位居太阳城赫利奥波利斯的“九联神”之首；其形象为隼首人躯，头饰为日盘以及圣蛇。


拉埃戈－拉佩尔
 （Раэго-Раппер；Raego-Rapper）　塔斯马尼亚原居民［大洋洲］所信之恶灵。


拉班
 （Лаван；Laban）　《圣经》中彼士利之子，雅各的舅父和岳父。


拉德戈斯特
 （Радгост；Radgost）　古斯拉夫人柳蒂齐部落信奉之神。


拉迪恩－阿切
 （Радиен-атче；Radien-atzhie）　洛帕里人［北欧］信奉的至高神。


拉尔
 （Лары；Lares）　古罗马人所崇信之佑护神灵的统称。相传，拉尔为土地、社团、门户等之守护者，通常为家族、社团等所敬奉，后与氏族和乡野之神相混同。又说，拉尔并被视为与土地丰饶相关联之神灵。


拉尔韦
 （Ларвы；Larvae）　古罗马人所信之孤魂的统称。


拉菲斯提奥斯
 （Лафистий；Lathistios）　古希腊人崇信的拉菲斯提翁山之神。


拉弗里娅
 （Laphria）　古希腊神话传说中一外域女神，为卡吕冬居民所信奉。


拉赫穆与拉哈穆
 （Лахму и Лахаму；Lahmu and Lahamu）　古巴比伦神话中最早的老辈神，为瀛水之神阿普苏（即阿布祖，被视为淡水之化身）所造。


拉结
 （Рахиль；Rachel）　《圣经》中拉班之女，雅各之妻，生约瑟和便雅悯。


拉克代蒙
 （Лакедемон；Lacedaemon）　古希腊神话传说中的斯巴达王，主神宙斯与泰格忒之子，娶欧罗塔斯之女斯帕尔忒为妻；拉克代蒙建一城（即斯巴达），以其妻之名为其命名。


拉曼
 （Рамман；Ramman）　古亚述人信奉的雷神。


拉提里奥斯
 （Латирий；Latirios）　古希腊神话中潘的另称。


拉托娜（勒托）
 ［Латона（Лето）；Latona（Leto）　古希腊神话中科奥斯与福伯之女，与主神宙斯生阿波罗和阿尔忒弥斯。作为柔顺和多灾多难的母亲之形象，勒托备受崇拜。


莱尔
 （Лель；Lel）　斯拉夫人所信之田野精灵及农业佑护神灵。


莱夫策提奥斯
 （Левцетиос；Leucetios）　古克尔特人崇信的闪电之神。


莱格巴
 （Легба；Legba）　埃维人［东非］所信之神。莱格巴又被视为达荷美人［西非］神话中众神的使者，为人们所崇拜。


莱喀古士
 （Ликург；Lykurgos）　古希腊斯巴达的立法者，一译“吕库尔戈斯”，似生活于公元前9至前8世纪。


莱莱克斯
 （Лелет；Lelex）　古希腊莱莱格人之王，又译“勒勒克斯”。


莱穆尔
 （Лемуры；Lemures）　古罗马人所信之孤魂的统称，与拉尔韦相等同。


莱扎
 （Леза；Leza）　东非班图语诸族崇信的雷神和雨神。


朗吉
 （Ранги；Rangi）　毛利人［大洋洲］神话中天之化身、苍天神，与地母帕帕被视为亘古第一对偶神。


利伯尔
 （Либер；Liber）　古罗马神话中与丰饶和繁衍相关联之神，又被视为司葡萄栽培和酿酒之神，与利伯拉被视为对偶神。利伯尔、利伯拉、塞丽斯为3庶民神，古罗马地区曾建庙祀之。


利伯拉
 （Либера；Libera）　古罗马神话中利伯尔之配偶神，司谷物繁茂。


利谟纳提斯
 （Лимнатнда；Limnatis）　古希腊居民信奉的地域神，与湖区利姆奈相关联。


利诺斯
 （Лин；Linos）　古希腊赫利孔山区信奉的地域守护神。


利未
 （Левий；Levi）　《圣经》中雅各第3子；利未有3子（革顺、哥辖和米拉利），其后裔称为“利未人”，被视为寺庙祭司人员阶层。大卫在位时，利未人分为4部分：（1）祭司的助手；（2）士师及修缮人员；（3）守门人；（4）乐工；每部分又分为24班，轮流供职。


列舒克
 （Лешук；Leshuk）　白俄罗斯人所信之林灵。


列希
 （Леший；Leshi）　斯拉夫人［东欧］所信之林灵。


龙戈（罗奥、洛诺）
 ［Ронго（Ро'о，Лоно）；Rongo（Ro'o，Lono）］　波利尼西亚等地区原居民信奉的大神，被视为月亮的男性化身，又被视为雨神和农神。


龙王
 （Лун-ван；Lung-Wang）　古代中国神话中的水族之王，司兴云降雨。


楼陀罗
 （Рудра；Rudra）　古印度神话中的雷电之神；相传，以雷霆制伏恶灵，并助善罚恶；又被视为手工艺者、猎人和畜牧者的佑护神、医神以及药草之主宰。楼陀罗后与湿婆相融合，成为印度教的主神之一。


卢奥特－霍济克
 （Луот-хозик；Luot-chozjik）　洛帕里人［北欧］信奉的女鹿主。


卢奥特－霍津
 （Луот-хозин；Luot-chozjin）　洛帕里人［北欧］信奉的男鹿主。


鲁格维特
 （Ругевит；Rugewit）　古吕根岛居民［欧洲］所信奉的部落神。


鲁普雷希特
 （Рупрехт；Ruprecht）　日耳曼人信奉的圣诞老人（原为一雇农）。


鲁萨尔卡
 （Русалка；Rusalkas）　东支斯拉夫人神话传说中的神幻形象；对水灵和丰饶精灵的信仰，融合于这一形象。


路加
 （Лука；Luke）　《圣经》故事中保罗的追随者和陪同者；《路加福音》、《使徒行传》两书托称为他所编撰。


吕卡翁
 （Ликаон；Lycaon）　古希腊神话传说中的阿卡迪亚王；因烹生人之肉待之，被宙斯变为狼形。


吕库尔戈斯
 　见“莱喀古士”。


罗奥
 （Ро'о；Ro'o）　波利尼西亚原居民［大洋洲］神话中的大神，亦即龙戈。


罗刹
 （Ракшасы；Raksasas）　古印度神话中的精魔，数目极多；此称最早见于《梨俱吠陀》，相传，原为一土著部族称谓，雅利安人征服印度后，成为恶人的代称，并逐渐演变为精魔的称谓。


罗德
 （Род；Rod）　古斯拉夫人祀奉的祖灵。


罗玛
 （Рома；Roma）　古罗马人崇信的女神，罗马城的守护者。


罗慕洛
 （Ромул；Romulus）　古罗马神话中古罗马的奠基者和首代王，战神阿瑞斯或埃涅阿斯之子。罗慕洛被奉为神，颇多圣地和宗教仪式与其相关联。


罗摩
 （Рама；Rama）　印度教的崇拜对象，即《罗摩衍那》中的主人公、十车王之子，罗摩后被印度教神化；相传，为毗湿奴第7化身。又说，他曾征战楞伽，以解救被十首魔王掳走的妻子悉多。


罗扎尼策
 （Рожаницы；Rozanice）　古斯拉夫人崇信之祖灵。


洛迪
 （Лоди；Lodi）　班布蒂人［非洲］所信之亡灵。


洛基
 （Локи；Loki）　斯堪的纳维亚神话中的恶神；相传，阴险狡诈，诡计多端，好恶作剧，并与众神作对。


洛诺
 （Лоно；Lono）　波利尼西亚原居民［大洋洲］信奉的大神，亦即龙戈。

M


马尔都克
 （Мардук；Marduk）　古巴比伦人尊奉的“众神之王”，又被视为木星神；相传，曾殛杀提亚玛特，并以其尸骸造天地。


马尔萨克母神
 （Марсакские матери）　古克尔特人马尔萨克部落信奉的部落神。


马利亚
 （Мария；Mary）　《圣经》中耶稣之母。


马太
 （Матфей；Matthew）　《圣经》中耶稣12门徒之一。


马威
 （Мауи；Maui）　波利尼西亚原居民［大洋洲］神话中的文化英雄、创世者，并见诸密克罗尼西亚和美拉尼西亚的神话。


玛
 （Ма；Ma）　古小亚细亚居民崇奉的至尊母神。


玛德尔－阿恰
 （Мадератча；Mader-atja）　洛帕里人［北欧］信奉的至高神、天神，并与创世相关联。


玛尔斯（玛沃尔斯、玛尔玛尔）
 ［Марс（Маворс，Мармар）；Mars（Mavors，Marmar）］　古罗马人信奉的畜牧神、农神，后演化为战神，与古希腊神话中的阿瑞斯相混同。


玛古尔
 （Магур；Magur）　托雷斯海峡地区原居民［大洋洲］所信之嗜血鬼。


玛卡里娅
 （Макария；Makaria）　古希腊神话传说中赫拉克勒斯之女；相传，为众人安危，甘愿充当献祭之牺牲。


玛卡翁
 （Махаон；Machaon）　古希腊神话中医神阿斯克勒庇奥斯之子，亦被视为神医。


玛凯玛克
 （Макемаке；Makemake）　复活节岛原居民［大洋洲］信奉的至高神，被视为日、月、星辰、岛屿以及拉帕努伊人的创造者。


玛拉基
 （Малахия；Malachi）　《圣经》中的12小先知之一；相传，为《玛拉基书》的作者。


玛卢
 （Малу；Malu）　托雷斯海峡地区原居民［大洋洲］信奉的成年仪式监护者。


玛纳
 （Маны；Manes）　古罗马人所信之冥灵，又称“克尔”；相传，每年冬去春来之时，便从冥府来至世间。2月18～21日则成为对其抚慰之日。


玛纳
 （Мана；Mana）　美拉尼西亚人和波利尼西亚人［大洋洲］笃信的所谓灵异之力，似为某些人、动物、非灵性客体以及精灵所特有；据信，世间之一切的成败利钝，皆系于此力。


玛尼图
 （Маниту；Manitu，Manitou）　阿尔衮琴人［北美］笃信的所谓超自然之力，北美印第安人并将玛尼图视为神灵。


玛斯特尔－帕兹
 （Мастыр-паз；Mastyr-pas）　莫尔多瓦人［伏尔加河流域］信奉的地神，亦即玛斯托尔－帕斯。


玛兹达
 （Мазда；Mazda）　琐罗亚斯德教信奉的至高善神阿胡拉·玛兹达的另称。


迈奥
 （Майо；Mayo）　玛林德－阿尼姆人［大洋洲，新几内亚］信奉的成年仪式监护者。


迈利基奥斯
 （Мейлихий；Meilichios）　古希腊米奥皮亚地区信奉的慈惠之神。


曼科·卡帕克
 （Манко Капак；Manco Capac）　印加人［南美］传说中的王朝奠基人；相传，为太阳之子，与其妹从的的喀喀湖来到安第斯山区，将文明带给世人。


梅茨－霍津
 （Мец-хозин；Metz-chozjin）　洛帕里人［北欧］信奉的林主。


梅尔卡尔特
 （Мелькарт；Melkart）　古腓尼基人和叙利亚人信奉的“城邦主宰”，又被视为西支闪米特人神话中的至高神、垦殖业的开拓者、推罗的守护神。


梅格贝
 （Мегбе；Megbe）　班布蒂人［非洲］笃信的超自然之力。


梅济特赫
 （Мезитх；Mezitkh）　切尔克斯人［高加索地区］信奉的狩猎者佑护神，林神。


梅莱克（摩洛赫）
 ［Мелек（Молох）；Melek（Moloch）］　古腓尼基人和叙利亚人对“神圣者”的称谓，意即“王”。


梅里耶姆
 （Мерием；Meriem）　切尔克斯人［高加索地区］信奉的养蜂业女佑护神。


美狄娅
 （Медея；Medea）　古希腊神话传说中科尔基斯王埃厄忒斯之女，娴于法术，曾助伊阿宋取得金羊毛。


蒙图
 （Менту；Mentu）　古埃及赫尔蒙提斯地区信奉的守护神，又被视为底比斯之战神；其妻子为赫尔蒙提斯地区之女神泰奈奈特。其地位渐为太阳神阿蒙所取代。


弥迦
 （Михей；Micah）　《圣经》中的12小先知之一；相传，为《弥迦书》的作者。


弥勒
 （Будда-Майтрейя；Maitreya）　佛教菩萨；据佛教传说，从佛受记（预言）将继承释迦佛位为未来佛。


弥尼阿斯
 （Миний；Minyas）　奥维德《变形记》中人物，古希腊神话中的一富有者，曾建奥尔科梅斯城；相传，其女阿尔基托、琉基佩和阿尔西佩因拒不敬奉酒神狄奥尼索斯被变为蝙蝠（又说，遭严惩致疯）。


弥诺斯
 （Минос；Minos）　古希腊神话传说中克里特王；相传，弥诺斯每隔9年谒见其父宙斯，聆听其教诲，与其弟拉达曼提斯亡后成为冥府审判官。


弥诺托
 （Минотавр；Minotaur）　古希腊神话传说中的魔怪，牛首人身，栖居于克里特岛的迷宫。


米哈伊尔（天使长）
 （Михаил Архангел）　莫尔多瓦人［伏尔加河流域］信奉之神，袭自基督教，亦即“米迦勒”。


米迦勒
 （Михаил；Michael）　《圣经》中的天使长。


米纳博若
 （Минабожо；Minabozho）　北美印第安人崇信的造物主、文化英雄，被视为兔神，亦即“玛纳博若”。


米涅尔瓦
 （Минерва；Minerva）　古罗马人信奉的智慧、工艺和征战之女神以及军旅之神和城邦的保护神，与古希腊神话中的雅典娜相混同，亦即伊特鲁里亚人所奉之梅涅尔瓦。


密多罗
 （Митра；Mitra）　婆罗门教、印度教所奉之神；《吠陀》中的昼神；相传，与伐楼那共同惩罚邪恶。


密特拉
 （Митра；Mitra）　古波斯人信奉的太阳神和纯净、正义之神；古印度人称之为“密多罗”。对密特拉的崇拜，曾传布于古代伊朗以及古罗马广大地区。


明
 （Мин；Min）　古埃及人所奉之神，被视为畜牧神、男性生育神。其崇拜中心为潘奥波利斯和科普托斯。


摩洛赫
 （Молох；Moloch）　古代腓尼基和迦太基信奉的太阳神、农神和战神；其祭仪隆重，并以活人献祭。


摩录多
 （Маруты；Maruts）　古印度神话中司风雨的群神。其数为7、21、49或180等，其说不一。世人向众摩录多祈求消灾免疫、风调雨顺、人畜兴旺。


摩西
 （Моисей；Moses；希伯来文Mosheh）　《圣经》中犹太人的先知和立法者。相传，“律法书”便出于他之手。


摩伊拉
 （Мойра：Moirae）　古希腊神话中三命运女神的统称；相传，三女神为宙斯与忒弥斯之女，克洛托纺生命之线，拉克西斯确定世人生命之线的长短，阿特罗波斯则在既定的时刻切断生命之线。


摩伊拉格忒斯
 （Мойрагет；Moiragetes）　古希腊人信奉的司福运之神。


墨杜萨
 （Медуза；Medusa）　古希腊神话中的魔怪；相传，原为美女，因触怒雅典娜，头发变成毒蛇，相貌亦变得奇丑。


墨吉斯托斯
 （Мегистос；Megistos）　古希腊布利斯地区信奉的至尊神。


墨涅拉奥斯
 （Менелай；Menelaos）　古希腊神话传说中迈锡尼王阿伽门农之弟、斯巴达王，海伦的丈夫。


墨丘利
 （Меркурий；Mercury）　古罗马神话中的商贸之神，与古希腊神话中的赫尔墨斯相混同，又被视为行人的佑护神和众神的传谕者。


墨塞涅
 （Мессена；Messene）　古希腊美塞尼亚地区信奉的人物；相传，为特里奥帕斯之女，嫁与美塞尼亚王波吕卡翁为妻，美塞尼亚即因其而得名。


末底改
 （Мардохай；Mordecai）　《圣经》中一便雅悯人，居书珊城，曾将以斯帖抚养成人。以斯帖后被波斯王亚哈随鲁册封为后，宰相哈曼奏请择日击杀全国犹太人。末底改与以斯帖揭穿哈曼的阴谋，哈曼最终被吊死在他为末底改准备的刑架上（《以斯帖记》1～9）。


莫贡斯
 （Могонс；Mogons）　古克尔特人莫贡蒂亚克部落所奉之守护神。


莫科希
 （Мокошь；Mokoshi，Mokosh）　古斯拉夫人信奉的纺织、针黹等之佑护神，又称“莫库莎”。


莫库斯
 （Моккус；Moccus）　古克尔特人（高卢地区）信奉之神，与狩猎相关联，其称谓意即“牡野猪”。


莫耶
 （Мойе；Moye，Moje）　尤卡吉尔人［西伯利亚］所信之数种野兽的主宰。


穆伽萨
 （Мугаса；Mugasa）　班布蒂人［中非］所信之天界灵体。


穆伦古
 （Мулунгу；Mulungu）　东非一些民族信奉的天神，被视为至高神、天宇和日、月之主宰以及万物的创造者、世人的始祖和文化开拓者。


穆洛
 （Мулло；Mullo）　古克尔特人信奉的畜牧神，其形似骡或驴。


穆姆博－朱姆博
 （Мумбо-Джумбо；Mumbo-Djumbo）　曼丁哥人［西非］所信之精灵。


穆穆
 （Мумму：Mummu）　古巴比伦神话中的水之化身；相传，系由淡水的化身阿普苏与咸水的化身提亚玛特复合而成。


穆萨
 （Musa）　《古兰经》中尔母兰之子，与阿丹、易卜拉欣、努海、尔撒、穆罕默德被视为安拉的六大使者；受“启示”，成为安拉的代言人。


穆萨格忒斯
 （Музагет；Musagetes）　古希腊神话中阿波罗作为中众缪斯神之首的称谓。


穆特
 （Мут；Muth，Mut）　古埃及人信奉的地方守护神，被视为底比斯的至高女天神；原为牝鹫神，被视为太阳神阿蒙的妻子、月神洪苏之母。


木女
 （Деревянная женщина）　楚克奇人［西伯利亚］信奉的保护神。

N


纳埃－雅库
 （Наэ-яку；Nae-yaku）　维达人［南亚］所信之精灵。


纳布
 （Набу；Nabu）　古两河流域居民神话中司智慧、文字、计算之神，又是古巴比伦神话中的水星神。


纳尔基索斯
 （Нарцисс；Narkissos）　古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相传，拒绝仙女埃科求爱，使其憔悴而死；司法女神涅墨西斯予惩罚，使其顾影自怜，最终郁闷而亡，死后化为水仙花。


纳古阿尔
 （Нагуаль；Nagual，意即“保护者”）　中美洲印第安人所信之个人保护精灵；相传，呈现为种种兽类或鸟类。


纳玛
 （Намма；Namma）　塔斯马尼亚人［大洋洲］所信之夜魅。


纳姆塔鲁
 （Намтару；Namtaru）　古两河流域神话传说中致病于咽喉的精灵。


纳特
 （Наты；Nats）　缅甸人［东南亚］对自然神灵的统称。


那鸿
 （Наум；Nahum）　《圣经》中的12小先知之一；相传，为《那鸿书》的作者。


奈阿德斯
 （Наяда；Naiads）　古希腊神话中的泉源和湖泊之女神。


奈尔伽尔
 （Нергал；Nergal）　古苏美尔人崇拜的冥世主宰，古巴比伦神话中的火星神，始而为库图城邦的守护神。奈尔伽尔又被视为战神，并与医神尼纳祖相提并论。对奈尔伽尔的崇拜，并传布于古代亚述、迦南、希腊一些地区。


奈尔图斯
 （Нертус；Nerthus）　日德兰半岛古日耳曼人七部落联盟信奉的女守护神。


奈费尔图姆
 （Нефертум；Nefertum）　古埃及人信奉的地域守护神；在孟菲斯地区，被视为创世神普塔赫与牝狮神塞赫梅特之子。


奈芙蒂斯
 （Нефтида；Neрhthys）　古埃及女神，被视为伊西丝之妹、塞特的妻子，始而被视为地域守护神。相传，奈芙蒂斯曾伴同伊西丝哭悼被塞特杀害的奥西里斯，使之死而复生。她又被视为死者的佑护神。


奈哈伦尼娅
 （Негаления；Nehalennia）　莱茵河下游古日耳曼人信奉的女神，似为巴塔弗人所奉之神。


奈赫卜特
 （Нехебт；Nekhebt）　古埃及人信奉的地域女守护神。


奈昆齐
 （Некунзи；Nekunzi）　班布蒂人［中非］所信之恶神。


奈斯托尔
 （Нестор；Nestor）　古希腊神话传说中的皮洛斯王，参加特洛伊战争的希腊英雄中最年长者，又被视为最聪敏的智者。


奈特
 （Нейт；Neith）　古埃及神话中兵器和纺织的女保护神、战神，又被视为母神；原为利比亚人所信奉之神。古希腊人将其与雅典娜相提并论。


南纳尔
 （Наннар；Nannar）　古美索不达米亚居民信奉的地域神，又被视为男月神、时光之神、乌尔城邦的守护神。


难近母
 　参见“突伽女神”。


内尔维恩
 （Нервины；Nervines）　古克尔特人内尔维部落信奉之神。


尼古拉（圣者）
 （Николай Чудотворец）　莫尔多瓦人［伏尔加河流域］在基督教影响下信奉之对象。


尼基
 （Никие；Nikie）　北美印第安人奥马哈部族信奉的氏族佑护神灵。


尼科玛科斯
 （Никомах；Nikomachos）　古希腊法雷地区崇祀的英雄。


尼克
 （Ника；Nike）　古希腊神话中的胜利女神；又称“维多利亚”。


尼克斯
 （Никсы；Nix）　古日耳曼人所信之水灵。


尼尼卜
 （Ниниб；Ninib）　古腓尼基人等对尼努尔塔、宁吉尔苏的称谓。


尼努尔塔
 （Нинурта；Ninurta）　古巴比伦神话中的战神、土星神。在古苏美尔神话中，尼努尔塔为恩利尔之子，其名意即“大地的主宰”，与宁吉尔苏相近似，同被视为丰饶和征战之神。


尼普顿
 （Нептун；Neptune）　古罗马神话中的海神，始而被视为所谓活水（泉水及河水，可使田地免于干旱）之神；与古希腊神话中的海神波塞冬相混同。


尼希米
 （Неемия；Nehemiah）　《圣经》中的先知。相传，在他的主持下，被毁的耶路撒冷城垣得以重建；其著作纳入《圣经》，题名《尼希米记》。


涅墨西斯
 （Немесида；Nemesis）　古希腊神话中的报复和惩罚女神；其形象带有公平、统辖、惩罚、迅猛之表征（秤、笼头、剑或鞭、狮身鹰首魔怪所曳之车）。


宁芙
 （Нимфы；Nymphs）　古希腊神话中山林、河溪、泉渊、草原等自然女神的统称。


宁吉尔苏
 （Нингирсу；Ningirsu）　苏美尔古老城邦拉伽什的守护神，后被视为大神恩利尔之子、农事的主宰；相传，农作物的丰稔和牲畜的繁衍，似系于该神。


努恩
 （Нун；Nun）　古埃及神话中原初混沌之化身，与其妻纳乌奈特（夜空的化身）被视为始初之神，阿图姆等神为其子。


努海
 （Nuh）　《古兰经》中安拉的预言者，与阿丹、易卜拉欣、穆萨、尔撒、穆罕默德被视为安拉的六大使者；相传，曾奉安拉之命向族人传布一神教教义；安拉将以洪水惩罚世人，命他造舟使家人和信者逃脱灭顶之灾。


努伦德雷
 （Нуррундере；Nurrundere）　澳大利亚地区纳里涅里人所信奉的天神；澳大利亚原居民神话中的创世者，又被视为成年仪式的监护者。


努门
 （Нумен；Numen）　古罗马人所信神秘的、无所不能之力，颇似波利尼西亚人所信之玛纳。


努米－托雷姆
 （Нуми-Торым；Numi-Torem，Numi-Torym）　西伯利亚地区乌戈尔人所信之天神、至高神，亦即努米－塔雷姆、努米－托鲁姆，又被视为造物主。


努姆
 （Нум；Num）　涅涅茨人［西伯利亚］所信之天神；萨莫迪语诸民族神话中的至高神、造物主；相传，统领众神关注和统辖尘世。


努特
 （Нут；Nut）　古埃及神话中的女天神、天宇的化身，与其弟兄格卜为夫妻，大气之神舒将两者分开，遂有天地。其崇奉之地为赫利奥波利斯。


挪亚
 （Ной；Noah）　《圣经》中的义者、洪水灭世后重新繁殖的人类之始祖。相传，洪水降临时，他携全家避入方舟，得以幸免于难；同他一起获救的尚有种种动物。


诺恩
 （Норны；Norns）　斯堪的纳维亚神话中命运三女神（乌尔德、韦尔丹迪和斯库尔德）的统称。


诺罗芙－阿瓦
 （Норов-ава；Norov-ava）　莫尔多瓦人［伏尔加河流域］信奉的丰饶女神。


诺姆库布尔瓦娜
 （Номкубулвана；Nomkubulwana）　祖鲁人［非洲］信奉的女神、天后；相传，赐人以丰饶。


诺托斯
 （Нот；Notos）　古希腊神话中的南风神；相传，给希腊人带来云雾、雨泽。

O


欧律诺墨
 （Эвринома；Eurynome）　古希腊人神话中奥克阿诺斯之女；相传，与宙斯生美惠三女神；又说，欧律诺墨曾统摄奥林波斯山，后潜入海中；其形象为美人鱼。


欧罗塔斯
 （Эврот；Eurotas）　古希腊人信奉的河神，莱莱格人之王勒勒克斯与克勒奥卡里娅之子，后成为拉科尼亚之王。


欧摩尔波斯
 （Эвмолп；Eumolpos）　古希腊神话传说中海神波塞冬之子；相传，为色雷斯王。

P


帕查卡玛克
 （Пачакамак；Pachacamac）　古印加人［南美］信奉的创世者、丰饶的赐予者。


帕查玛玛
 （Пачамама；Pachamama）　古印加人［南美］信奉的地母、世人之母；人们并向其奉献玉米酒，祈求赐予丰收。


帕拉斯
 （Паллада；Pallas）　古希腊神话中雅典娜的称谓之一。相传，雅典娜误伤其伴随者帕拉斯致死，懊悔不已，遂自称“帕拉斯”。


帕勒斯
 （Палес；Pales）　古罗马人信奉的牧神和牲畜佑护神，男女神共用此称。帕勒斯又被视为古罗马的守护神、家宅之神、家灶之神；4月21日为其祀奉之日。


帕帕
 （Папа；Papa）　毛利人［大洋洲］神话中地之化身、地母；相传，与苍天神朗吉为始初第一双神侣，两者相拥合，其子塔涅（植物之神）使其分离。


帕兹
 （Паз；Paz）　莫尔多瓦－埃尔济亚人［伏尔加河流域］信奉的至高天神。


潘
 （Пан；Pan）　古希腊神话中的畜牧神，人躯羊足，头上有角，与古罗马神话中的法乌努斯相混同。


潘德罗索斯
 （Пандроса；Pandrosos）　古希腊神话传说中阿克泰奥斯或克克罗普斯与阿格劳洛斯之女，雅典有其庙宇。


潘迪拉
 （Пандира；Pandira）　据《塔木德》所述，为耶稣·本·潘迪拉之父。


佩安
 （Пэан；Paean）　古希腊人信奉的众医神之一。


佩尔克曼
 （Perkman）　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所信守护财宝或佑护山民之山灵。


佩尔塞福涅
 （Персефона；Persephone）　古希腊神话中的冥后，农事女神得墨忒尔之女，又被视为司掌植物和丰饶之女神；原为地域性女神，埃莱夫西斯曾盛行旨在崇奉得墨忒尔与此神的神秘仪式。


佩尔特－霍津
 （Перт-хозин；Pert-chozjin）　洛帕里人［北欧］信奉的家神。


佩季尤利
 （Педьюль；Pedyuly，Pedjuly）　尤卡吉尔人［西伯利亚］笃信之野兽主宰，亦即佩季尤尔佩（Peju'lpe）。


佩拉斯戈斯
 （Пеласг；Pelasgos）　古希腊传说中阿卡迪亚人的祖先。


佩里托奥斯
 （Пирифой；Peirithous）　古希腊神话传说中拉皮特人之王，忒修斯的挚友，宙斯与狄娅之子。


佩伦
 （Перун；Perun）　古斯拉夫人信奉的雷神、勇士佑护神，与古希腊—罗马神话中的宙斯、尤皮特相应。佩伦的特质，后移植于先知伊利亚和胜利者乔治。


佩洛普斯
 （Пелопс；Pelops）　古希腊神话传说中弗里吉亚王坦塔洛斯之子，埃利斯之王。


佩纳特
 （Пенаты；Penates）　古罗马人信奉的家宅佑护神灵、家宅和社会福运的维护者。相传，家宅的佩纳特佑护家庭富足、人丁兴旺；社会的佩纳特则佑护国家昌盛。


佩韦
 （Пейве；Peive）　洛帕里人［北欧］信奉的太阳神。


彭修斯
 （Пенфей；Pentheus）　古希腊神话传说中的忒拜王；相传，他曾囚禁酒神狄奥尼索斯，其母阿高埃曾嘲笑酒神之母塞墨勒，狄奥尼索斯使其疯癫，被众狂信者误认作野兽而撕裂。


皮格玛利翁
 （Пигмалион；Pygmalion）　古希腊神话传说中的雕刻家。相传，皮格玛利翁孤寂中用象骨雕一美女像，竟对其产生爱恋之情，遂祈请爱与美之女神阿芙罗狄忒赋之以生命，并娶其为妻。


皮索斯
 （Пис；Pisos）　古希腊皮萨地方崇奉的守护神；相传，为佩里埃瑞斯之子，被视为皮萨的名祖和创建者。


毗杜
 （Бхеду；Bhedu）　古印度原居民所信之恶魔。


毗湿奴
 （Вишну；Visnu，Vishnu）　婆罗门教、印度教崇奉的三大神之一，后被毗湿奴教派奉为主要崇拜对象，与大梵天、湿婆被视为三相神。毗湿奴被视为宇宙创造之力的化身，又被视为宇宙的维护者。


婆罗摩那湿波底
 （Брахманаспати；Brahmanaspati）　婆罗门教崇奉的主祭祀之神，似为祭坛的神格化，意译“祈祷主”。


普
 （Пу；Pu）　毛利人［大洋洲，新西兰］神话中所谓“本原”的化身。


普尔吉涅－帕兹
 （Пургине-паз；Purgine-paz）　莫尔多瓦人［伏尔加河流域］信奉的雷神。


普拉泰娅
 （Платея；Plataea）　古希腊普拉泰埃地方崇奉的守护神；相传，为阿索波斯与墨托佩之女，被视为古希腊一地方之名祖。


普里阿摩斯
 （Приам；Priamus）　古希腊神话传说中的特洛伊王，赫克托尔、帕里斯等之父，后为阿基琉斯之子所杀。


普里阿普斯
 （Приап；Priapus）　古罗马神话中田野、果园、丰饶、生育之神。


普卢托斯
 （Плутос；Plutos）　古希腊神话中的财富之神，伊阿西翁与得墨忒尔之子，后与冥世主宰哈得斯（普卢通）相混同。在古典时期的神话传说中，普卢托斯被视为财富的化身，并被视为财富的据有者和分配者。


普鲁伽（毕利库）
 ［Пулуга（Билику）；Puluga（Biliku）］　安达曼人［南亚］所信的暴风雨和强贸易风之神。


普鲁沙
 （Пуруша；Purusha）　古印度神话中的原人；相传，其躯体各部位为宇宙万有之本原。


普罗夫
 （Пров；Prow，Prov）　古斯拉夫人瓦格尔部落集群信奉的至高神。


普罗克鲁斯忒斯
 （Прокруст；Procrustes）　古希腊神话中的波塞冬之子，居于雅典至埃莱夫西斯途中，开设“黑店”害人，后为忒修斯所杀。


普罗米修斯
 （Прометей；Prometheus）　古希腊神话中提坦神之一，马克思称之为“最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相传，曾盗取天界火种，传与人间；宙斯将他锁缚于高加索悬崖，令巨鹰日复一日，啄食其肝脏。


普日波尔德尼查
 （Připoldnica）　卢日支人［东欧］所信之水灵。


普善
 （Пушан；Pusan）　古印度神话中司掌道路、佑护牲畜之神。相传，普善可使迷途者安然返家，可接引亡者升入天堂，可排除种种艰难险阻，慷慨博施，被誉为“拯救者”。


普塔赫（普塔）
 ［Птах（Пта）；Ptah（Pta）］　古埃及孟菲斯居民信奉的地域守护神，被视为世界万物的创造者和亡者之神，后在全埃及神殿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其形象为一木乃伊，免冠，手持节杖。相传，古埃及人将打开死者之口以使其重获生命的异能赋予该神。


普托奥斯
 （Птой；Ptous）　古希腊普托奥斯山之神，后与阿波罗相关联。


普西克韦姆布
 （Псиквембу；Psikvembu）　聪加人［南非］崇祀之亡灵，其单数称为“希克韦姆布”。


普谢维克
 （Пущевик；Pushchevik）　白俄罗斯人所信之林灵。

Q


祈祷主
 　见“婆罗摩那湿波底”。


契塞伊－科罗－伊纳乌
 （Чисей-коро-инау；Chisei-koro-inau）　阿伊努人［东北亚］信奉的家庭主要佑护者。


乔尔
 （Чол；Chol）　安达曼人［南亚］所信之恶灵。


丘比特
 （Купидон；Cupid）　古罗马神话中的小爱神，一译“库比德”；与古希腊神话中的埃罗斯相混同。


丘尔
 （Чур；Chur）　斯拉夫人［东欧］所信之神幻形象。

R


瑞慕斯
 （Рем；Remus）　古罗马神话传说中罗慕洛的孪生弟兄，皆由牝狼抚养成人；因忌妒、嘲笑罗慕洛，竟为其所杀。


瑞娅
 （Рея；Rhea）　古小亚细亚地区居民崇拜的至尊母神，古希腊神话中克罗诺斯之妻，宙斯之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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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保特
 （Саваоф；Sabaoth）　犹太教主神雅赫维之称谓，意为“万军之主”。据说，在基督教教说中，撒保特与圣父相混同。


撒但
 （Сатана；Satan）　《圣经》中的魔鬼；《旧约全书·约伯记》中，又为上帝众侍者之一，曾对约伯进行诽谤和试验。


撒但伊勒
 （Сатанаил；Satan'el）　鲍格米勒派等所信的上帝之子。


撒督
 （Садок；Zadok）　《圣经》中大卫王朝时代的大祭司。


撒迦利亚
 （Захария；Zachariah）　《圣经》中的12小先知之一；相传，为《撒迦利亚书》的作者。


撒母耳
 （Самуил；Samuel）　《圣经》中古希伯来人最后一位士师和最早的先知之一，为《撒母耳记》中的主要人物。


萨法
 （Сафа；Safa）　奥塞梯等民族［高加索地区］信奉的锻铁业之神。


萨迪德
 （Садид；Sadid）　古腓尼基人信奉的古老公社神、善行神、丰饶之神。


萨玛斯
 （Самас；Samas）　古亚述人、阿摩利人对太阳神沙玛什的称谓。


萨莫迪瓦
 （Самодива；Samodiva）　保加利亚人所信之自然精灵。


萨莫维拉
 （Самовила；Samovila）　保加利亚人所信之自然精灵。


萨姆汉
 （Самхан；Samhan）　古克尔特人信奉的太阳神。


萨姆苏
 （Самсу；Samsu）　古亚述人，阿摩利人对太阳神沙玛什的称谓。


萨图尔努斯
 （Сатурн；Saturnus）　古罗马人信奉的播种之神和时光之神，与古希腊神话中的克罗诺斯相混同。在古代意大利，萨图尔努斯崇拜传布极广。其形象通常为一手持镰刀的长须者。据说，这一形象后纳入基督教。


塞德娜
 （Седна；Sedna）　巴芬岛等地区爱斯基摩人信奉的女海神。


塞尔侬诺斯
 （Цернуннос；Cernunnos）　古克尔特人（高卢地区）信奉的鹿角之神，被视为狩猎佑护神，又似为地下王国的主宰，与自然界的衰荣紧密相关。


塞库卢斯
 （Цекул；Caeculus）　古罗马神话传说中的拉丁王，古城普雷内斯特（位于罗马城以东）的建立者，又被视为古罗马塞库利氏族的始祖。


塞拉皮斯
 （Серапис；Serapis）　希腊化世界所信主要神祇之一，为奥西里斯与阿庇斯相浑融而成，被奉为丰饶之神和冥世神，后又与哈得斯、阿波罗、波塞冬、宙斯等神相混同，并兼具其特质。对此神的崇拜，为托勒密一世推行于亚历山大，其目的在于使希腊居民与埃及居民在宗教基础上相接近。


塞勒涅
 （Селена；Selene）　古希腊神话中的月神，有时与阿尔忒弥斯、赫卡忒相混同；相传，为日神赫利奥斯与盖娅之女；其形象为一妇女，头上有镰饰，有时手持火把；她并被视为星辰的先导。


塞丽斯
 （Церера；Ceres）　古罗马人信奉的丰饶和农事女神；对此神的崇拜，后与对得墨忒尔的崇拜相混同。为祀奉此神，古罗马定有特殊的节期——“塞丽阿利亚”，行之于每年春季（4月19日）。


塞浦丽斯
 （Киприда；Cypris）　古希腊神话中女神阿芙罗狄忒的另称，与塞浦路斯岛相关联。


塞丽斯—利伯尔—利伯拉
 （Церера-Либер-Либера；Ceres-Liber-Libera）　古罗马人信奉的农事三联神。


塞特（塞特赫）
 ［Сет（Сетх）；Set（Seth）］　古埃及神话中的恶神，被视为荒漠的化身；相传，曾施诡计杀害其兄奥西里斯。


桑提乌斯
 （Сантий；Santius）　古克尔特人桑托恩部落信奉的部落神。


森泰奥特尔
 （Синтеотль；Centeotl）　古阿兹特克人［中美］信奉的玉米之神。


沙哈尔
 （Шахар；Shahar）　古腓尼基人信奉的古老公社神，司丰饶、善行之神；古西支闪米特人神话中的丰饶之神，亦被视为朝霞之神，又称“沙哈鲁”。


沙勒姆
 （Шалем；Shalem）　古腓尼基人信奉的公社神，司丰饶、善行之神。


沙玛什
 （Шамаш；Shamash）　古巴比伦神话中的太阳神、正义之神以及公正之神和光明的赐予者，被视为男月神辛之子；相传，曾将法典赋予汉穆拉比。


沙姆斯
 （Шамс；Shams）　古阿拉伯人［前伊斯兰教时期］信奉的太阳神。

沙什维（Шашвы；Shashvy）　阿布哈兹人［高加索地区］信奉的铁匠神。


绍琴－阿瓦
 （Шочен-Ава；Shochen-Ava）　马里人［伏尔加河流域］信奉的丰饶女神。


舍梅什
 （Шемеш；Shemesh）　古犹太人信奉的太阳神，亦为太阳神沙玛什的称谓。


社神
 （Божество земли Шэ；God of Earth She）　中国旧时迷信者认为每一地段均有土地神管辖，即称之为“社神”，亦即“土地”。民众祀之，以求年丰岁熟。


神农氏
 （Шэн-нун；Shen Nung）　古代中国传说中的农业和医药首创者；相传，曾教世人农耕。


神武天皇
 （Дзимму-тэнно；Jimmu Tenno）　日本古代半传说中的始皇。


圣布里吉特
 （Святая Бригитта；St. Brigit）　古克尔特人信奉知识、诗歌、家灶之女神，后为基督教所尊崇。


圣弗拉西
 （Святой Власий）　斯拉夫人在基督教传入后所信之神，参见“维列斯”。


圣尼古拉
 （Святой Николай）　斯拉夫人在基督教濡染下所崇信之对象，即原奉之莫科希。


圣帕拉斯克瓦
 （Святая Параскева；St. Paraskeva）　斯拉夫人在基督教濡染下所崇信之对象，即圣星期五。


圣帕特里克
 （Святой Патрик；St. Patrick）　古克尔特人信奉之神幻人物，后为基督教奉为使徒。


圣星期五
 （Святая Пятница）　斯拉夫人信奉之神，又译“圣彼雅特尼查”，即莫科希，后为基督教所尊崇。


施洗约翰
 （Иоанн Креститель；John the Baptist）　《圣经》中的圣者；相传，他在耶稣传教以前，即劝人悔罪，为人施洗；耶稣亦接受其洗礼。


湿婆
 （Шива；Siva）　婆罗门教和印度教主神之一，被视为破毁之神、苦行之神和舞蹈之神；相传，并具有创造的职能。


什卡伊
 （Шкай；Shkai）　莫尔多瓦－莫克沙人［伏尔加河流域］对至高天神之称谓。


舒
 （Шу；Shu）　古埃及神话中大气神；相传，曾使天神与地神分离。


斯基拉
 （Скилла；Skylla）　古希腊神话中的海妖，海神福尔基斯之女；相传，原为秀丽的海洋女神，后被基尔克化为丑陋的魔怪，栖身于卡律布狄斯对面的悬崖上，伺机侵袭航海者。


斯卡尔布尼克
 （Skarbnik）　波兰人所信之守护财宝或佑护山民之山灵。


斯克日泰克
 （Скржитек；Skržitek）　捷克人所笃信之神幻形象。


斯库尔德
 （Скульд；Skuld）　斯堪的纳维亚神话中命运三女神之一，司未来。


斯莱普尼尔
 （Слейпнир；Sleipnir）　斯堪的纳维亚神话中主神奥丁的神驹。


斯莫哈拉
 （Смохалла；Smohalla）　北美洲印第安人一些部族所信奉的先知。


斯帕尔忒
 （Спарта；Sparte）　古希腊神话传说中欧罗塔斯之女，嫁与拉凯代蒙为妻；相传，希腊之斯巴达（Sparta）即因其而得名。


斯特里博格
 （Стрибог；Stribog）　南支斯拉夫人崇信之神。


斯图拉－帕瑟
 （Стурра-Пассе；Sturra-Passe）　洛帕里人［北欧］信奉的至尊圣者。


斯托尔温卡勒
 （Сторьюнкаре；Storjunkare）　洛帕里人［北欧］信奉的兽神、百兽之主。


斯瓦罗格（斯瓦罗日奇）
 ［Сварог（Сварожич）；Svarog（Svarozic）］　古斯拉夫人信奉的太阳神、天火的佑护者。据考，斯瓦罗格崇拜属青铜时代末期和铁器时代初期。又说，斯瓦罗格从天宇抛下铁钳，让人们锻造武器；另说，父权制的确立，亦与其相关联。


斯维雅托维特
 （Святовит；Swiatowit，Svyatovit）　斯拉夫人信奉的战神和富饶之神；原为西支斯拉夫人所奉之神，吕根岛有其圣所。


苏达斯
 （Sudas）　古印度传说中德里苏人之王。


苏尔特尔
 （Суртр；Surtr，Surt）　斯堪的纳维亚神话中的火界主宰。相传，当最后决战“拉格纳罗克”到来之时，他手持烈焰之剑，率火域之众与众神鏖战，众神战败丧生，整个宇宙亦毁于弥天大火。


苏赫曼
 （Сухман；Suhman）　西非黄金海岸一些部落崇奉的物神。


苏利耶
 （Сурья；Surya）　古印度神话中的太阳神；据信，驱除黑暗，带来光明；又是无所不见之目，洞察一切善恶，人们向其祈求福运昌盛。苏利耶被视为太阳王族的始祖。


苏摩
 （Сома；Soma）　古印度神话中“吠陀”神殿的主要神之一，婆罗门教信奉的酒神，是为苏摩酒的神格化，后又成为男月神的称谓。苏摩被视为月亮王族的始祖。


速须佐之男命
 （Take-haya-susa-no-wo-no-mikoto）　日本神话中的风暴之神，又称“建速须佐之男命”，伊邪那岐命之子，生于其洗鼻孔之时；后下降至出云国，杀死巨蛇，与救出的姑娘生大国主神等；在《日本书纪》中称作“素戋呜尊”。


素戋呜尊
 （Сусаноо；Susanowo）　日本古代神话中的暴风雨神，又称“须佐之男命”、“建速须佐之男命”。


娑罗室伐底
 （Сарасвати；Sarasvati）　古印度神话中的娑罗室伐底河之女神，被视为语言和知识女神、智慧和雄辩女神，又被视为艺术和学术的保护神；大乘佛教传说中的大辩才天女，又称“妙音佛母”。


娑维陀利
 ［Савитри（Савитар）；Savitr（Savitar）］　古印度神话中的太阳神，司生殖、创造之神；相传，朝唤醒万物，夜护其安眠。


所罗门
 （Соломон；Solomon）　古以色列国王、大卫之子，《圣经》中的智者。相传，他曾修建神殿。


索贝克
 （Собек；Sobek）　古埃及法尤姆地方所信之守护神，鳄鱼首人躯，又被视为法老和爬行动物的庇护神。


索赫梅特
 （Сохмет；Sokhmet）　古埃及人信奉的女战神，亦即塞赫梅特。


索卡尔
 （Сокар；Sokar）　古埃及人信奉的亡者庇护神，又被视为丧葬之神、丰饶之神。


索希安特
 （Саошиант；Soshyant）　琐罗亚斯德教所信奉的救世主；相传，为琐罗亚斯德之子。


索西波利斯
 （Сосиполис；Sosipolis）　古希腊埃利斯居民信奉的守护神。相传，埃利斯曾遭受外敌侵犯，一妇女遵梦所示，将一儿童交与埃利斯人。该儿童在两军交锋时突然变为巨蟒，敌兵惊慌而逃，巨蟒亦随之消逝。埃利斯人遂将此子称为“索西波利斯”，意即“使城邦安定者”，并建庙祀之。


索泽雷什
 （Созереш；Sozeresh）　切尔克斯人［高加索地区］所信奉的丰饶之神和农业佑护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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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布安
 （Табуан；Tabuan）　美拉尼西亚原居民［大洋洲］所信之女性精灵。


塔尔戈
 （Тарго；Targo）　新爱尔兰原居民［太平洋地区］所信之鹞氏胞族的图腾。


塔尔沃斯
 （Тарвос；Tarvos）　古克尔特人信奉的调解之神，其形象为一铜牛；诉讼者和争执者向其祈求佑助。


塔伽罗
 （Тагаро；Tagaro）　美拉尼西亚地区原居民［大洋洲］所信之图腾和文化英雄，致力于创造。


塔伽罗阿
 （Тагароа；Tagaroa）　波利尼西亚众多地区原居民［大洋洲］所信之大神，即坦伽罗阿。


塔库什坎什坎
 （Такушканшкан；Takushkanshkan）　达科他人［北美］所信之风的化身又名“塔库斯坎斯坎”。


塔拉尼斯（塔拉努库斯）
 ［Таранис（Таранукус）；Taranis（Taranucus）］　古克尔特人信奉之神，似为雷神；其象征为一巨轮。每年祭祀该神，则将活人置于木笼中焚之。


塔玛特
 （Тамате；Tamate）　美拉尼西亚原居民［大洋洲］崇祀之亡灵。


塔穆兹
 （Таммуз；Tammuz）　古苏美尔人、巴比伦人和亚述人信奉的丰饶之神，被视为农事周而复始过程之化身；塔穆兹崇拜广布于古代整个前亚地区。


塔涅
 （Тане；Tane）　波利尼西亚原居民［大洋洲］　所信之大神，毛利人神话中的植物神；相传，曾使天地分离。


塔妮特
 （Танит；Tanit）　古迦太基居民信奉的月神、丰饶与情爱女神，又被视为城邦的守护神。古希腊人将其与阿尔忒弥斯相提并论。


塔·佩德恩
 （Та Педн；Ta Pedn）　塞芒人［东南亚］信奉之神，被视为创世者。


塔伊里
 （Таири；Tairi）　塔希提岛原居民［太平洋地区］信奉的战神。


泰夫塔特斯
 （Тевтат；Teutates）　古克尔特人信奉的部落神、征战以及和平事宜的佑护神。


泰芙努特
 （Тефнут；Tefnut）　古埃及神话中的古老女神，太阳神拉之女，大气神舒的妻子，生男地神格卜和女天神努特。


泰格忒
 （Тайгета；Taygete）　古希腊神话传说中提坦神阿特拉斯与普勒奥涅之女，与主神宙斯生拉克代蒙。相传，为助她摆脱宙斯的纠缠，阿尔忒弥斯将其变为一鹿。


泰科摩尔
 （Тайкомол；Taikomol）　北美印第安人尤基部落所信之造物主。


泰莱皮努斯
 （Телепинус；Telepinus）　古赫梯人信奉的死而复生之神，又被视为司丰饶和植物繁茂之神。


泰索娅
 （Фейсоя；Pheisoa）　古希腊费索亚地方信奉的宁芙女神。


坦多
 （Тандо；Tando）　西非黄金海岸原居民信奉之神，与征战相关联。


坦法娜
 （Танфана；Tanfana）　古日耳曼人马尔斯等部落信奉之女神。


坦伽罗阿
 （Тангароа；Tangaroa）　波利尼西亚原居民［大洋洲］信奉的创世神、主神；相传，他以贝壳造天地，以泥土、瓜等造始初之人及一切美好有益者。


坦伽洛阿
 （Тангалоа；Tangaloa）　波利尼西亚原居民［大洋洲］信奉的大神，与坦伽罗阿相混同。


坦塔洛斯
 （Тантал；Tantalos）　古希腊神话中一国王，因触怒主神宙斯，被罚终身忍受饥渴之苦。相传，他被囚禁于塔塔罗斯，置身于齐颈深的水中，只要张口欲饮，水便下落；头上果实累累，只要伸手欲摘，树枝便扬起。


特尔米努斯
 （Терминус；Terminus）　古罗马人崇信的疆界和界石之神。


特哈什胡奥
 （Тхашхуо；Tkhashkhuo）　切尔克斯人［高加索地区］所信的至尊天神。


特拉菲姆
 （Терафим；Teraphim）　《圣经》希伯来文本中的氏族庇护神。所谓“特拉菲姆”，又指神的偶像，为个人、家庭、地方或氏族所敬奉，古希伯来人将其视为神之化身。


特拉洛克
 （Тлалок；Tlaloc）　阿兹特克人［中美］　神话中的雨神，并与土地肥沃和丰饶相关联，为备受崇敬的古老神。


特莱普什
 （Тлепш；Tlepsh）　切尔克斯人［高加索地区］信奉的铁匠佑护神。


特里奥帕斯
 （Триоп；Triopas）　古希腊神话传说中的帖萨利亚王；相传，为海神波塞冬与卡纳克之子。


特里格拉夫
 （Триглав；Triglav）　欧洲西部沿海斯拉夫人信奉之神。


特里普托勒摩斯
 （Триптолем；Triptolemos）　古希腊人崇祀的农事神，农耕的首创者，后被视为冥府判官。相传，谷物女神对他十分钟爱，每夜将其置于火上炙烤，以赋之以神力。他时常乘羽蛇所曳之神车，手持麦穗，驶过大地，边行边撒布谷种，并教人们耕作。


特罗尔
 （Тролли；Troll）　古日耳曼人所信之山灵。


特洛克－纳瓦克
 （Тлоке-Науаке；Tloque-Nahuaque）　古阿兹特克人［中美］神话中至高隐形神；相传，他无所不在，并与创世相关联。


特玛乌克尔
 （Темаукл；Temaukl）　火地岛奥纳人［南美］信奉的天界灵体。


特舒布（泰舍布）
 ［Тешуб（Тейшеб）；Teshub（Teisheb）］　古赫梯人信奉的雷神；古胡里特、乌拉尔图神话中的雷神。其造像见诸古代赫梯全境，其表征为双面斧和双首鹰。


特斯卡特利波卡
 （Тецкатлипока；Tezcatlipoca）　古阿兹特克人［中美］神话中的太阳神、至高神；相传，宇宙为该神与克查尔科阿特尔所造。


忒弥斯
 （Фемида；Themis）　古希腊神话中司掌法制、公义之女神，天神乌兰诺斯与地神盖娅之女，通常被描述为以带遮目者；其带被视为不偏不倚的象征。


忒修斯
 （Тесей；Theseus）　古希腊神话传说中的阿提卡英雄，其业绩卓著，堪称全希腊传说中英雄的佼佼者。为祀奉忒修斯，每年均有特定的节日。


腾格里
 （Тенгри；Tengri）　蒙古语民族神话中的神幻形象，其称谓，意为“天”、“主宰”。相传，西方有55腾格里，东方有44腾格里，被视为自然界之主宰。


提基
 （Тики；Tiki）　波利尼西亚原居民［大洋洲］　神话中始初之人；相传，为坦伽罗阿等以泥土、瓜类等所造，与其姊妹成为人类的始祖。


提伽纳－玛拉布纳
 （Тиггана-Маррабуна；Tiggana-Marrabuna）　塔斯马尼亚人［大洋洲］所信白昼精灵，被描述为天神，又被视为“至尊—独尊—至圣”。


提林托斯
 （Тиринф；Tirynthos）　古希腊提林斯人信奉的守护神，被视为宙斯之孙。


提纳
 （Тина；Tina）　古伊特鲁里亚神话中的苍天神、雷电之神，又称“提尼亚”。


提婆
 （Дева；Deva）　古印度神话中神的统称［古代伊朗《阿维斯陀》中的daeva（“德弗”），则意指精魔］。佛教沿袭古印度神话之说，汉译佛经中“提婆”通常译为“天”。


提舒布（特舒布）
 ［Тишуб（Тешуб）；Tishub（Teshub）］　古赫梯人信奉的雷神。


提坦诸神
 （Титаны；Titans）　古希腊神话中天神乌兰诺斯与地神盖娅所生6男神与6女神的统称。相传，提坦诸神与以宙斯为首之新的一代神——奥林波斯诸神相搏，最终被打入地下之塔塔罗斯。


提乌（齐乌）
 ［Тиу（Циу）；Tiu（Ziu）］　古日耳曼神话中的朗空之神。


提亚玛特
 （Тиамат；Tiamat）　古巴比伦神话中女性精灵，被视为原初混沌的化身和众神的女始祖，其形象为一怪龙或巨鸟；马尔都克以其尸骸创造天地。


天照大御神
 （Аматэрасу；Amaterasu）　日本古代神话中的太阳女神，被尊为皇族的始祖，又是神道教所奉的主体神。


通坎
 （Тункан；Tunkan）　达科他人、苏人［北美］神话中与丰饶和祭仪相关联的神幻形象，被视为火、水、木、土四大元素中之土的化身；相传，居于北方。


突伽女神（难近母）
 （Дурга；Durga）　印度教信奉的女神，雪山神女的化身之一；性力派崇奉的主要神之一。


图
 （Ту；Tu）　波利尼西亚原居民［大洋洲］神话中的造化神；塔希提岛原居民尊之为工匠神；芒阿雷瓦岛则奉之为司丰饶和面包树之神。


图阿尼拉卡
 （Туаньирака；Tuanyiraka）　澳大利亚原居民所信之精灵；相传，与盛行于该地区的成年仪式有关。


图特尔
 （Тутыр；Tutyr）　奥塞梯人［高加索地区］　崇信的狼群之主。


图玛纳
 （Тумана；Tumana）　澳大利亚凯蒂什部落所信之嗜血者。


托尔
 （Тор；Thor）　斯堪的纳维亚神话中的雷神、丰饶之神，奥丁之子；其形象为一火红胡须的男子，手持雷斧；托尔又被视为世人和众神的维护者。


托尔恩伽尔索阿克
 （Торнгарсоак；Torngarsoak）　加拿大拉布拉多地区爱斯基摩人信奉的男海神。


托－卡比纳纳
 （То-Кабинана：To-Kabinana）　新不列颠岛原居民［太平洋地区］所信之神幻形象，与托－科尔乌乌为孪生兄弟，并与创世相关联。


托－科尔乌乌
 （То-Корвуву；To-Korvuvu）　新不列颠岛原居民［太平洋地区］所信之神幻形象，与托－卡比纳纳为孪生兄弟；其缘起与胞族的划分不无关联。


托拉
 （Тора；Tora）　楚瓦什人［伏尔加河流域］所信奉之神；据信，可庇佑亡灵。


托雷
 （Торе；Tore）　班布蒂人［中非］所信之林灵，并与狩猎相关联。


托莫
 （Томо；Tomo）　安达曼人［南亚］神话传说中的始祖和造化者。


托南岑
 （Тонанцин；Tonantzin）　古阿兹特克人［中美］神话中司丰饶和繁衍之女神。


托皮耶尔尼查
 （Topielnica）　波兰人所信之水灵。


托皮耶莱茨
 （Topielec）　波兰人所信之水灵。


托特
 （Тот；Thot, Thoth）　古埃及神话中的智慧、书写，计算之神，初为地方性月神，赤鹭首人身。相传，在奥西里斯的冥世法庭上，他记录死者在世间之行。其崇奉中心为赫尔摩波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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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恩
 （Ваны；Vanir）　斯堪的纳维亚神话中一组丰饶之神的统称；尼约尔德及其子女弗雷尔和弗蕾娅，即属之。


瓦尔基丽娅
 （Валкирии；Valkyrja, Valkyries）　斯堪的纳维亚神话中接引英勇捐躯者亡灵之神女；又说，她们皆为尚武之神女、奥丁的女祭司；相传，以神马将亡灵送至神域。


瓦尔玛－阿瓦
 （Варма-ава；Varma-ava）　莫尔多瓦人［伏尔加河流域］神话中的风母。


瓦基尼延
 （Вакиньян；Wakinyan）　达科他人［北美］神话中火、雷电之化身。


瓦卡
 （Уака；Huacas）　古印加人［南美］神话中的始祖神；相传，瓦卡以泥土造人，并命他们栖身于世间。


瓦坎（瓦坎达）
 ［Вакан（Ваканда）；Wakan（Wakanda）］　苏人诸部落［北美］神话中的超自然之力。


瓦齐拉
 （Уацилла；Vatsilla）　奥塞梯人［高加索地区］信奉的农神、畜牧神、司雷雨之神，后又称为“圣伊里亚”。


瓦塔维奈瓦
 （Ватауинева；Watauineiwa）　火地岛雅甘人［南美］所信的天界灵体，被视为加入仪式的创立者和监护者。


威齐洛波奇特利
 （Уицилопочтли；Huitzilopochtli）　古阿兹特克人信奉的大神，又被赋予朗空神、太阳神、战神、狩猎神的属性。


韦迪－阿瓦
 （Ведь-ава；Vedy-ava, Ved-ava）　莫尔多瓦人［伏尔加河流域］所信之水母，亦即韦德—阿瓦。


韦尔丹迪
 （Верданди；Verdandi）　斯堪的纳维亚神话中司现世的命运女神。


维拉
 （Вилы；Vila）　斯拉夫人所信之森林、田野、山岳、水渊等神灵的统称。


维拉科查
 （Виракоча；Viracocha）　古印加人［南美］神话中的太阳神之子，与曼科·卡帕克为弟兄；在克丘亚人的神话中，维拉科查又被视为造物主。


维莉－阿瓦
 （Вирь-ава；Viry-ava, Vir-ava）　莫尔多瓦人［伏尔加河流域］所信之林母，亦即维尔－阿瓦。


维列斯（沃洛斯）
 ［Велес（Волос）；Veles（Volos）］　斯拉夫人信奉的牲畜、财产、商业佑护神。斯拉夫人接受基督教后，其牲畜保护神的职能移于圣瓦西里，亦即维列斯（维莱斯）。


维纳斯
 （Венера；Venus）　古罗马神话中的爱神和美神，始而被奉为司掌园艺和葡萄种植的女神；与古希腊神话中的女神阿芙罗狄忒相混同，并被视为与爱情和婚姻相关联之女神。


维斯塔
 （Веста；Vesta）　古罗马神话中的灶神和家室女神。相传，每一家庭均将前室作为供奉维斯塔之所。维斯塔并享有所谓“国祭”；其女祭——维斯塔勒斯，使其神庙之火常燃不熄，作为国家安宁和稳定的象征。


温迪纳
 （Ундины；Undine）　古日耳曼人笃信之精灵。


温胡
 （Унху；Unkhu）　汉特人和曼西人［西伯利亚］笃信之林灵。


温克特希
 （Унктехи；Unktehi）　达科他人［北美］所信之水、水下世界、地下世界的化身。


温库伦库卢
 （Ункулункулу；Unkulunkulu）　祖鲁人［南非］崇信的创世者；相传，他创造万物，并使世间井然有序。


文殊
 （Манджушри；Manjusri）　佛教菩萨之一，全称“文殊师利”；与普贤并称，被视为释迦牟尼的左胁侍。


翁克斯托斯
 （Онхест；Onchestos）　古希腊翁克斯托斯城居民信奉之神，后演化为波塞冬之子。


沃丹（沃坦）
 ［Водан（Вуотан）；Wodan（Wuotan）］　南支日耳曼人所奉之神，亦即奥丁。


沃德
 （Воде；Wode）　古日耳曼人对“怪异猎人”的称谓，在瑞典称为“奥登”。


沃德尼查
 （Wodnica）　波兰人［东欧］所信之水灵。


沃德尼克
 （Wodnik, Vodnik）　波兰人和捷克人［东欧］所信之水灵。


沃德尼·穆日
 （Wodny muž）　卢日支人［东欧］所信之水灵；又称“沃德纳·若纳”。


沃尔萨
 （Ворса；Vorsa）　科米人［伏尔加河流域］所信之林妖。


沃尔舒德
 （Воршуд；Vorshud）　乌德穆尔特人［伏尔加河流域］所信之圣物及佑护精灵。


沃胡·玛纳
 （Воху Мана；Vohu Manah）　琐罗亚斯德教信奉的善神。


沃佳尼查
 （Водяница；Vodyanitsa, Vodyanica）　斯拉夫人所信之水灵。


沃佳诺伊
 （Водяной；Vodyanoy）　俄罗斯人所信之水灵。


乌尔德
 （Урд；Urdr, Urd）　斯堪的纳维亚神话中司往昔的命运女神。


乌尔根
 （Улген；Ulgen）　阿尔泰人［西伯利亚］信奉的至尊光明神。


乌拉坎
 （Хуракан；Hurakan, Huracan）　基切人［中美］信奉的风神、宇宙的创造者和主宰、子女的赐予者。


乌兰诺斯
 ［Уран（Уранос）；Uranus, Ouranos］　古希腊神话中最古老的天神；相传，为地神盖娅之子，后又成为其配偶。


乌姆韦林坎吉
 （Умвелинканги；Umvelinqangi）　祖鲁人［非洲］所信之天神。


乌莎斯
 （Ушас；Usas, Ushas）　古印度神话中的曙光女神；相传，每日清晨驱除黑暗、唤醒万物。


乌特纳皮什提姆（乌特纳皮什提）
 ［Ут-напиштим（Утнапишти）；Utnapishtim（Utnapishti）］　古巴比伦神话传说中洪水灭世后的幸存者；相传，他得到大神埃阿的预告，便为家人和牲畜造一船，得以逃脱此劫难，后又栖身于福乐境域——迪尔蒙岛，并获得永生。


乌图
 （Уту；Utu）　古美索不达米亚之拉尔萨地区居民信奉的太阳神；古苏美尔—阿卡得神话中的太阳神，月神南纳（南纳尔）之子，乌图作为无所不见之神，又被视为审判者以及正义和真理的维护者。


乌图库
 （Утукку；Utukku）　古两河流域神话传说中致病于颈部之精灵。


乌伊
 （Вуи；Wui）　美拉尼西亚原居民［大洋洲］所信之自然界精灵。


武尔坎
 （Вулкан；Vulcan, Vulcanus）　古罗马神话中的火神、灶火之神和司锻造之神，与古希腊神话中的赫菲斯托斯相混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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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布莱
 （Шибле；Shible）　切尔克斯人［高加索地区］信奉的雷电神。


希里
 （Илий；Heli）　《圣经·新约全书》中耶稣的祖父。


希娜
 （Хина；Hina）　毛利人［大洋洲］神话中的月亮女神，与塔涅生马威。


西尔瓦努斯
 （Сильван；Silvanus）　古罗马人信奉的田野、林木、园圃之神、畜群佑护神。其形象为一老者，头戴松枝编成之冠，手持镰刀，与古希腊神话中的山林之神潘相提并论。


西番雅
 （Софония；Zephaniah）　《圣经》中的12小先知之一；相传，为《西番雅书》的编撰者。


西古尔德
 （Сигурд；Sigurd）　斯堪的纳维亚神话传说中勇武、高尚的英雄。


西琳克斯
 （Сиринга；Syrinx）　古希腊神话中阿卡迪亚一女神，后因逃避山林之神潘的追逐而变为芦苇。


西门
 （Симон；Simon）　《圣经》中耶稣的12门徒之一；据“福音书”载，曾率先认耶稣为基督，耶稣因而为他起名“彼得”，意为“磐石”。


西叙福斯
 （Сизиф；Sisyphos）　古希腊神话中的科林斯王；相传，西叙福斯曾蒙骗死神塔纳托斯，并予以禁锢，因而遭受严惩，在冥府终日推滚巨石上山；每当推到山顶，巨石复滚至山下。


席瓦
 （Сива；Siwa）　拉贝河流域斯拉夫人［东欧］信奉的女部落神。


夏威基
 （Гаваики；Hawaiki）　波利尼西亚原居民［大洋洲］神话中的福乐境域，又被视为其发祥地。


辛
 （Син；Sin）　古苏美尔人信奉的地方保护神；古阿卡得神话中的男月神。


许阿金托斯
 （Гиацинт；Hyakinthos）　古希腊人崇奉的植物神，其崇拜后为阿波罗所取代；在后期神话中，演化为阿波罗所钟爱的一美少年。


许埃提奥斯
 （Гиетий；Hyetios）　古希腊神话中主神宙斯之异体或另称，亦即司雨泽之神。


许帕托斯
 （Гипат；Hypatos）　古希腊神话中主神宙斯之异体或另称，亦即许帕托斯山之神。


雪山神女
 （Парвати；Parvati）　古印度神话中大神湿婆的配偶，后备受湿婆派和性力派尊崇。

Y


雅典娜
 （Афина；Athena）　古希腊神话中的智慧女神，被奉为征战、文艺、技艺之神，又被奉为雅典城邦的守护神、英雄的保护神以及社会秩序的保障者、童贞的保护者。


雅各
 （Иаков；Jacob）　《圣经》中犹太人的祖先，亚伯拉罕之孙、以撒之子，其后裔成为以色列民族的12支派。


雅赫维
 （Ягве；JHWH——Jahweh）　犹太教尊奉的唯一真神，又译“亚卫”，后误读为耶和华。据说，雅赫维为《旧约全书》中的古犹太神，因严禁信者呼其名，而代之以“阿多乃”（即“阿特乃”，“我主”）。雅赫维始而被奉为犹大支派的部族神，后演化为“全人类”之神、造物主。


雅赫维－撒保特
 （Ягве-Саваоф；Jahweh-Sabaoth）　犹太教主神雅赫维与其称谓（“万军之主”）之复合。


雅胡
 （Ягу；Yahu）　古代犹太人所信奉之神雅赫维的古称。


雅卡（雅库）
 ［Яка（Яку）；Yaka（Yaku）］　维达人［南亚］对精灵的统称。


雅里洛
 （Ярило；Yarilo）　斯拉夫人崇信的象征春天生机之神，被视为自然之神、植物的佑护者。


雅罗维特
 （Яровит；Yarovit）　斯拉夫人信奉的部落神。


雅姆贝
 （Ямбе；Yambe）　非洲班图语一些部族信奉的天神。


雅努斯
 （Янус；Janus）　古罗马神话中的两面神，被视为掌管门户和水陆交通之神；相传，可前后同时观望。


雅扎塔
 （Язаты；Yazatas）　琐罗亚斯德教信奉的众光明从神的统称，又称“耶济德”、“耶兹德”、“伊泽德”。


亚伯拉罕
 （Авраам；Abraham）　《圣经》中古犹太人的族长。相传，笃信独一神的肇始、与上帝立约、割礼之确立等，均与亚伯拉罕相关联。


亚当
 （Адам；Adam）　《圣经》中上帝所造的第一个男人。相传，上帝按其形象在创造世界万物后的第6日造亚当。据一些学者看来，有关亚当之说似溯源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神话。


亚伦
 （Аарон；Aaron）　《圣经》中犹太人首任大祭司，摩西的兄长。相传，上帝命善于辞令的亚伦担任摩西的襄助者和传话人；亚伦及其后裔后为祭司，主持宗教仪礼。


亚述尔（亚苏尔）
 ［Ашшур（Ассур）；Asshur（Assur）］　古代亚述神殿主神，始而被奉为地域守护神，又被视为亚述诸王的庇护者、世人命运的支配者和审判者、战神、智慧之神。其形象为一引弓待发的武士，呈现于带翼之日盘中。


阎摩
 （Яма；Yama）　古印度神话中的冥世之主，又被视为人类的始祖。


尧
 （Яо；Yao）　中国古代传说中的部落联盟领袖，传说中上古圣明君主，后推选舜为其继任者。


耶和华
 （Иегова；Jehovah）　犹太教之神雅赫维的基督教读法。据说，在希伯来文《圣经》中，雅赫维（Yahweh）写作JHWH；犹太教禁呼其名，通常以希伯来文adhonay（“阿特乃”或“阿多乃”，意即“吾主”）代之。又说，基督教神学家将adhonay中的元音嵌入JHWH，遂读作“耶和华”。


耶济德
 （Иезид；Yezid）　琐罗亚斯德教传说中的善灵，又称“雅扎塔”、“伊泽德”、“耶兹德”，被视为至高善神阿胡拉·玛兹达的襄助者。


耶利米
 （Иеремия；Jeremiah）　《圣经》中的先知，与《耶利米书》相关联。


耶稣
 （Иисус；Jesus）　基督教传说中的创始人。


耶稣·本·潘迪拉
 （Иисуc бен-Пандира；Jesus ben-Pandira）　据《塔木德》所述，为一传教者。


耶稣基督
 （Иисуc Христ；Jesus Christ）　基督教传说中的创始者，大多数基督教教会将其奉为神人。据《福音书》之说，马利亚因圣灵降孕而生耶稣。耶稣在加利利开始其传教活动，后被犹大出卖，最后被钉死于十字架。


叶蕾什
 （Ерыш；Erysh）　阿布哈兹人［高加索地区］信奉的纺织以及针黹佑护神。


叶米什
 （Емиш；Emish）　切尔克斯人［高加索地区］信奉的羊群佑护神。


伊阿科斯
 （Якх；Iakchos, Iacchus）　古希腊神话中司酿酒和葡萄栽培之神狄奥尼索斯（巴克科斯）之另称。


伊奥
 （Ио；Io）　毛利人［大洋洲］崇信的至高神、万物之基原。


伊奥尼得斯
 （Ионида；Ionides）　古希腊神话中的宁芙女神；相传，她们与埃利斯一矿泉和医疗相关联。


伊布
 （Иб；Ib）　托雷斯海峡地区［大洋洲］原居民所信之嗜血鬼。


伊查姆纳
 （Итцамна；Itzamna）　古玛雅人［中美］神话中的主要神之一；相传，其头部形成大地，其躯体成为天宇。又说，伊查姆纳为宇宙的缔造者、文字和祭仪的创始者。


伊德姆
 （Идем；Idem）　喀麦隆等地原居民［非洲］所信之精灵。


伊菲格涅娅
 （Ифигения；Iphigeneia）　古希腊神话传说中阿伽门农之女，在出征特洛伊时被用作祭献女神阿尔忒弥斯的牺牲。


伊菲克勒斯
 （Ификл；Iphikles）　古希腊神话传说中赫拉克勒斯的孪生弟兄。


伊吉吉
 （Игиги；Igigi）　古两河流域神话中精灵的统称。


伊克舍－维尤尔舍
 （Икше-Вюрше；Ikshe-Vyurshe）　马里人［俄罗斯，伏尔加河流域］所信之儿童创造神。


伊里赫（耶列赫）
 ［Йирих（Йерех）；Yirikh（Yerekh）］　楚瓦什人［伏尔加河流域］信奉的家庭佑护神。


伊利亚（先知）
 （Илья Пророк）　基督所崇信之先知。


伊玛
 （Йима；Yima）　古波斯人信奉的始初牧人和立法者。


伊米尔
 （Имир；Ymir）　斯堪的纳维亚神话中的始初类人形体、巨灵；相传，世界即由其躯体各部位形成。


伊努阿
 （Инуа；Inua）　爱斯基摩人所信之精灵的统称，又称“尤阿”。


伊奇契
 （Иччи；Ichchi）　雅库特人［西伯利亚］笃信之主宰精灵。


伊什塔尔
 （Иштар；Ishtar）　古阿卡得神话中的爱情和丰饶女神、战争和纠纷女神、金星的化身，与苏美尔神话中的英安娜相提并论。


伊索里娅
 （Issoria）　古希腊拉科尼亚地区所信奉之女神，似与湖泊相关联，后成为女神阿尔忒弥斯之异体或另称。


伊西丝
 （Исида；Isis）　古埃及人崇奉的主要女神，奥西里斯之妻、霍鲁斯之母，被视为丰饶女神、水神、风神、女性和忠贞的化身、亡者的庇护神。


伊邪那美命
 （Идзанами；Izanami）　日本古代神话中伊邪那岐命的配偶。


伊邪那岐命
 （Идзанаки；Izanagi）　日本古代神话中伊邪那美命的配偶。相传，两神以天沼矛搅动海洋，造成一海岛；两神结合，生众多神灵和海岛。伊邪那美命生火神时，因灼伤而亡故，后成为黄泉国之神。源出于伊邪那岐命洗涤之水，天照大御神、月读命、素盏鸣尊等众多神赫然而现。


伊泽德
 （Изед；Izeds）　古伊朗神话中天使的统称，至高善神阿胡拉·玛兹达为其首领（见诸琐罗亚斯德教之说），与耶济德、耶兹德、雅扎塔等相混同。在法尔西语中，“伊泽德”为神之称谓。


以勒沙代
 （Эль Шаддай；El Shaddai）　《圣经》中提及之神，英、俄、中文译本均译为“全能的上帝”；原为古代犹太人所信之山神；又译“埃尔沙代”，“埃尔”意即“神”。


以撒
 （Исаак；Isaac）　《圣经》中亚伯拉罕的众子之一，以扫和雅各之父；亚伯拉罕曾遵从上帝之命，欲将作为燔祭之牺牲，献给上帝。


以赛亚
 （Исаия；Isaiah）　《圣经》中的先知；相传，其言论辑录为《以赛亚书》。


以斯帖
 （Эсфирь；Esther）　《圣经》中一犹太女子，波斯王亚哈随鲁册封为王后；相传，端庄秀丽，遇事镇静果断，曾与末底改挫败哈曼的阴谋，使犹太人免遭灭绝。以斯帖被誉为女性的楷模，其名意即“明星”。


以太
 （Эфир；Aether）　古希腊神话中太初洪濛之化身，被视为埃瑞玻斯（幽暗）与尼克斯（黑夜）之子。


以西结
 （Иезекииль；Ezekiel）　《圣经》中的先知；其言论汇集为《以西结书》。


易卜拉欣
 （Ibrahim）　《古兰经》中“安拉的至交”，与阿丹、穆萨、尔撒、努海、穆罕默德被视为安拉的六大使者；相传，晚年先后蒙安拉之赐获易斯马仪和易斯哈格，后在梦中受“启示”应以子献祭；在献祭前，复受启示可以羊代之。


因陀罗
 （Индра；Indra）　婆罗门教、印度教信奉之神；古印度神话中的雷神、善行神、创造神，并被视为王权的维护者。


英尼娜
 （Ининна；Ininna）　古苏美尔人信奉的地域守护神。


尤尔特－阿瓦
 （Юрт-ава；Yurt-ava）　莫尔多瓦人［伏尔加河流域］信奉的宅母、女灶神。


尤卢斯
 （Иул；Iulus）　古罗马人所信阿尔巴·隆加的创立者、尤利氏族的先祖，埃涅阿斯与克柔萨之子。


尤妮
 （Uni）　古伊特鲁里亚人信奉之女神，即古罗马神话中的尤诺。


尤诺
 （Юнона；Juno）　古罗马神话中的天后，始而为月神、妇女佑护神和国家保护神，与古希腊神话中的赫拉相混同。


尤皮特（约维斯）
 ［Юпитер（Йовис）；Jupiter（Jovis）］　古罗马人尊奉的至高神、雷神、世界的统摄者和佑护者、丰饶和富足的赐予者，与古希腊神话中的宙斯相混同；卡皮托利乌姆的尤皮特神庙是古罗马的宗教生活中心。


犹大
 （Иуда；Judas）　《圣经》中耶稣的12门徒之一；因贪图30块银币而出卖其师长耶稣。


约伯
 （Иов；Job）　《圣经·约伯书》中的主人公，为人正直善良；相传，虽身受莫大困苦，仍对上帝恭顺，因而得到上帝赐福。


约珥
 （Иоиль；Joel）　《圣经》中的12小先知之一；《约珥书》卷首载：“耶和华的话临到毗土珥的儿子约珥”。


约翰
 （Иоанн；John）　《圣经》中耶稣的12门徒之一；相传，《约翰福音》、《启示录》等出自他之手。


约拿
 （Иона；Jonah）　《圣经》中的12小先知之一，《约拿书》中的主人公。


约拿单
 （Ионафан；Jonathan）　《圣经》中扫罗的长子；相传，曾随其父出征，战功显赫；与大卫交谊甚深，多次救大卫逃脱其父扫罗的迫害；后非利士人入侵，约拿单奋勇抗击，最后与其父扫罗和两弟兄战死疆场。


约瑟
 （Иосиф；Joseph）　《圣经》中雅各之子；相传，曾被同胞弟兄出卖给埃及，后成为法老的宰相。


约书亚
 （Иисус Навин；Joshua）　《圣经》中以色列人的领袖和立法者、摩西的襄助者和继承者、军事统帅；相传，曾设计攻陷耶利哥城以及迦南众多地区。


约通
 （Йотуны；Jotunn, Jotun）　斯堪的纳维亚神话中的巨灵，众神和世人出现前便栖身于宇宙间；相传，伊米尔等即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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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费罗斯
 （Зефир；Zephyros）　古希腊神话中的西风（春风）之神。


泽托斯
 （Зет；Zethos）　古希腊神话中的忒拜王，宙斯之子，与安菲翁为孪生弟兄。


扎格琉斯
 （Загрей：Zagreus）　古希腊神话中酒神狄奥尼索斯的另称。


扎格琉斯－狄奥尼索斯
 （Загрей-Дионис；Zagreus-Dionysos）　古希腊人信奉的死而复生之神。


扎姆贝
 （Замбе；Zambe）　非洲操班图语一些部族信奉的天神。


扎扬
 （Заяны；Zayan）　西伯利亚地区西部布里雅特人所信之地界精灵。


哲布勒伊来
 （Джебраил；Jibril, Jiburili）　伊斯兰教的四大天使之一。


宙斯
 （Зевс；Zeus）　古希腊神话中的主神，被视为雷电之神、众神和众英雄之父。相传，宙斯为世界带来法律、秩序、科学、艺术、道德准则等，又是威严的惩罚之力的化身，与古罗马神话中的尤皮特相混同。


奥林波斯之宙斯
 （Зевс Олимпийский；Zeus Olympian）古希腊的奥林波斯山被视为以宙斯为首的奥林波斯诸神之神域。


克罗凯埃之宙斯
 （Зевс Крокеат；Zeus of Croceae）　克罗凯埃为古希腊拉科尼亚地区一村落，因崇奉宙斯而闻名。


拉里萨之宙斯
 （Зевс Ларисейский；Zeus Larissaean）　拉里萨为古希腊北部帖萨利亚地区一城镇，因崇奉宙斯而闻名。


吕凯奥斯之宙斯
 （Lycaean Zeus）　吕凯奥斯为阿卡迪亚西南部一山；每逢干旱，其祭司则在该地之泉旁祈雨。又说，吕凯奥斯为吕凯奥斯地区之神，后与宙斯复合。


内梅亚之宙斯
 （Зевс Немейский；Zeus Nemean）　内梅亚为古希腊阿尔戈利斯地区一城镇，因崇奉宙斯而闻名。


伊托梅之宙斯
 （Зевс Итомский；Zeus Ithomatas, Zeus of Ithome）　伊托梅为古希腊之拉科尼亚一地区，因崇奉宙斯而闻名。


宙斯·安凯斯摩斯
 （Зевс Анхесмий；Zeus Anchesmios）　安凯斯摩斯被视为安凯斯摩斯山之神。


宙斯·赫尔凯奥斯
 （Зевс Геркей；Zeus Herkeios）　赫尔凯奥斯被视为宅院守护者，亦即“庭院之宙斯”。


克罗尼翁
 （Кронион；Kronion）　“克罗尼翁”这一称谓与其父克罗诺斯不无关联。


宙斯·克塞尼奥斯
 （Зевс Ксений；Zeus Xenios）　克塞尼奥斯被视为异乡人佑护者。


宙斯·克托尼奥斯
 （Зевс Хтоний；Zeus Chthonios）　克托尼奥斯被视为地下及其肥沃之力的主宰。


宙斯·拉布兰得奥斯
 （Zeus Labrandeus）　拉布兰得奥斯为所谓雌雄同体之两性神，在卡里亚（小亚细亚南部山区）之拉布兰达为人们所敬奉，似与宙斯相关联。


宙斯·拉菲斯提奥斯
 （Зевс Лафистий；Zeus Laphistios）　拉菲斯提奥斯被视为拉菲斯提奥斯翁山之神。


生育之宙斯
 （Зевс Лехеат；Zeus Lecheates, Zeus in Child-bed）相传，雅典娜生于宙斯之头颅。


宙斯·墨利基奥斯
 （Зевс Мейлихнй；Zeus Meilichius）　墨利基奥斯被视为慈惠之神。


宙斯·摩伊拉格忒斯
 （Зевс Мойрагет；Zeus Moiragetes）　摩伊拉格忒斯被视为与命运相关联之神。


宙斯·普卢托斯
 （Zeus Plutus）　普卢托斯被视为司掌财富之神。


宙斯·许埃提奥斯
 （Зевс Гиетий；Zeus Hyetios）　许埃提奥斯被视为司雨泽之神。


宙斯·许帕托斯
 （Зевс Гипат；Zeus Hypatos）　许帕托斯被视为许帕托斯山之神。


朱恩克戈瓦
 （Джункгова；Djunkgova）　中澳大利亚原居民信奉的众始祖母的统称。


朱鲁－温
 （Джуру-вин；Djuru-vin）　安达曼人［南亚］所信之海洋凶灵。





Abeona（阿贝奥娜
 ）　古罗马人信奉的女神、幼儿保护神。

Adeona（阿德奥娜
 ）　古罗马人信奉的女神、幼儿保护神。

Augenblicksgötter　古罗马人所崇信之瞬间神。

Bona dea（博娜·德阿
 ）　古罗马人信奉的慈惠女神。

Cardea（卡尔德娅
 ）　古罗马人信奉的女神，门环的化身。

Carna（卡尔娜
 ）　古罗马人信奉的司幼儿筋肉发育之女神。

Compitales lares　古罗马人所崇信的路口守护神。

Dea dia（德阿·迪亚
 ）　古罗马人信奉的农事神。

Dea Artio（德阿·阿尔提奥
 ）　古克尔特人（高卢地区）所信奉与熊相关联之神。

Dii indigetes　古罗马人所崇信之固有神、老辈神、本土神。

Dii minores　古罗马人所崇信之后起神。

Dii novensides（novensiles）　古罗马人所崇信之后起、外来之神。

Domiduca（多米杜卡
 ）　古罗马人崇信的司护佑儿童离校归家之女神。

Educa（埃杜卡
 ）　古罗马人崇信的司教幼儿饮食之女神。

Fabulinus（法布利努斯
 ）　古罗马人崇信的司教婴儿学语之神。

Familiares lares　古罗马人所信奉的家庭保护神。

Farinus（法里努斯
 ）　古罗马人崇信的司教婴儿学语之神。

Forculus（福尔库卢斯
 ）　古罗马人崇信之神，门扉的化身。

Fortuna（福尔图娜
 ）　古罗马人崇信的幸福、幸运之女神。

Genii locorum　古罗马人崇信的地域守护者。

Herduca（赫尔杜卡
 ）　古罗马人崇信的司护送儿童到校之女神。

Iterduca（伊特尔杜卡
 ）　古罗马人崇信的司护送儿童上学之女神。

Justitia（尤斯提提娅
 ）　古罗马人崇信的正义之女神。

Limentinus（利门提努斯
 ）　古罗马人崇信之神，门槛的化身。

Locorum genii　古罗马人对地域守护神的统称。

Locutius（洛库提乌斯
 ）　古罗马人崇信的司教婴儿学语之神。

Militares lares　古罗马人崇信的司征战之神灵。

Ossipago（奥西帕戈
 ）　古罗马人崇信的司儿童骨骼发育之神。

Otiosus deus　非洲一些民族崇信之神祇，意即“无所事事之神”、“逊位神”。

Pax（帕克斯
 ）　古罗马人所崇信的和平之神。

Permarini lares　古罗马人所崇信的航海护佑神。

Potina（波提娜
 ）　古罗马人信奉的司教婴儿饮食之女神。

Spes（斯佩斯
 ）　古罗马人崇信的希望之神。

Statanus（斯塔塔努斯
 ）　古罗马人崇信的司儿童躯体发育之神。

Vaticanus（瓦提卡努斯
 ）　古罗马人崇信的司护佑婴儿降生之神。

Viales lares　古罗马人崇信的司护佑路途安宁之神。

Virtus（维尔图斯
 ）　古罗马人崇信之神，被视为“勇敢”、“豪迈”的化身。

注　释


〔1〕
 为了便于查阅，作者和编者姓氏附以外文，均采用所参考版本之文字；未注明作者和编者的著作，则附以原著题名。——译者注


〔2〕
 本索引为译者依据有关学术资料编制。为了有助于读者参阅，并附以与文中所述有关的简明释文。有些古代历史人物和学者的生卒年月极难确考，较为可信之说一并援引，以供参阅。索引中条末所附为本书正文的边码，即俄文版原著1986年修订第4版的页码。——译者注


〔3〕
 本索引为译者依据有关学术资料编制，包容神话传说中人物形象以及信仰和崇拜对象，并附以简要释文。为了便于查阅，绝大部分译名，除附俄文外，并分别附拉丁文、希腊文、梵文、英文、德文、阿拉伯文、古冰岛文等。索引中条末所附为本书正文的边码，即俄文版原著1986年修订第4版的页码。——译者注


〔4〕
 古希腊神话传说中人物形象的称谓，如按拉丁文拼写：Arkas，“k”一概写作“c”。——译者注


〔5〕
 古希腊神话传说中人物形象的称谓，如按拉丁文拼写：Akademos，“k”写作“c”，“mos”写作“mus”（仍译作“摩斯”）。——译者注


译者后记

千百年来，面对浩瀚无垠的宇宙以及纷繁万千的自然界和人寰，人类孜孜不倦、奋不顾身地探求其奥秘。时至今日，众多志士仁人仍在不遗余力，倾注其毕生的聪明才智和精力。

自然与社会、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实则紧密相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波兰天文学家和思想家哥白尼提出日心说，被称为天文学领域的“哥白尼革命”，彻底动摇了宗教宇宙观的基础。意大利学者伽利略在天文学领域有一系列至关重要的科学发现，进一步证实了日心说的正确，并肯定了宇宙无限、物体和天体的单纯物理性、自然界客观规律的存在以及对其加以认识的可能性。

人类在探求宇宙的奥秘的同时，尤为急切地渴望探求万物之由来以及他们所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自然环境之奥秘。而其中最至关重要的，则是人类自身的起源及其思维和文化的历史沿革，诸如：其原始思维的状况、与原始思维相伴随的宗教意象萌生于何时及其萌生的景况、宗教意象的原初情态及其演化状况、宗教信仰的演化与人类历史发展之关联、宗教种种形态的状况和前景。

回顾人类邈远的往昔以及与其相伴随的宗教范畴，宛如面对漫无涯际、雾霭沉沉的海洋。世界著名学者谢·亚·托卡列夫的《世界各民族历史上的宗教》（《世界宗教简史》）一书，堪称宗教文化和宗教学领域一部教科书式的基本读物，有助于读者在纷繁和迷茫中臻于“真知”的境域。

世界人类学领域的著名学者詹·弗雷泽认为：人类的智力发育普遍经历三个历史阶段，即法术阶段、宗教阶段、科学阶段。伴随科学阶段的到来，人们将获致这样的结论：左右世间万物者是自然的规律，而并非超自然的存在和意志。

非洲、澳大利亚、太平洋岛屿、非洲撒哈拉迤南地区及其众多民族或部落，堪称前阶级社会的宗教信仰和文化的“博物馆”和载体。美洲、南亚、东南亚、北亚以及欧洲一些地区，迄今仍在不同程度上保留传统的宗教信仰和文化。对史前时期以及世界五大洲广大地区，众多民族的部落崇拜、民族宗教和三大世界宗教，《世界各民族历史上的宗教》作了提纲挈领、明晰确切的介绍和阐释，有助于我国广大读者了解和认识世界范围纷繁万千的宗教现象。

时隔20年，在中央编译出版社的筹划和帮助下，再版的《世界各民族历史上的宗教》中译本——《世界宗教简史》注释插图版，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我国新一代读者面前。为了有助于阅读和理解，译者在20年前原译本注释的基础上，依据可信的资料作了必要的增补、修订。书中所涉及为数众多的译名、术语等，译者也根据多种有关工具书作了进一步比较、鉴别、订正，力求规范化。

本书作者谢·亚·托卡列夫殷切期望，这部著作有助于广大读者认识和把握科学的世界观，领悟自然规律之无可争议的、不可抗拒的作用。令作者深感欣慰的是：他的这部著作已译为多种文字，在国内外发行数十万册，成为一部颇有影响的普及性学术著作。

《世界各民族历史上的宗教》中文译本，于1985年首次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责任编辑：黄燕生），迄今已逾二十年。二十年来，国际政治领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势必影响意识形态和学术领域。面对如此异常复杂的情势，人们势必要认真思考和求索，乃至科学地、冷静地沉思和辨析。

历史的长河已进入科学高度发展的21世纪！人类依然面对确立科学的宗教观的迫切性和艰巨性；只有理智地、科学地、辩证地认识、应对和把握社会与自然以及诸多盘根错节、扑朔迷离的现象，才能摆脱一切羁绊和迷误，大踏步地前进！

宗教文化和宗教学领域，仍有颇多繁难的课题和范畴有待探究。古今中外多少学者的真知灼见堪称人类智慧的结晶！他们呕心沥血所取得成果，为认识纷繁万千的宗教现象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和基础。

抚今追昔，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为历史带来之蒙昧、迷惘、偏执、谬误以及屡见于世间之私欲、诳惑、贪婪、肆虐，艰苦卓绝的人类付出多么惨重的代价！

衷心祝愿人们永远沐浴在智慧和美好的光辉中！

译者受中央编译出版社委托，编成《人类与宗教》彩色图文版以及《世界宗教艺术图典》，并已相继问世。译者希望“三书”相辅相成，将为广大读者了解和认识人类的历史进程、文化艺术和宗教现象及其相互关联提供有益的条件。

谨向中央编译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以及给予我支持、帮助和鼓励的同志们衷心致谢！感谢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穆罕默德·阿里·余振贵研究员对本书伊斯兰教部分的审阅！

谨向本书作者谢尔盖·亚历山大罗维奇·托卡列夫致以深切的敬意！






2011年2月1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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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信仰萌生于何时？其萌生的景况如何？宗教信仰的初始情势及其演化状况如何？宗教礼仪的形成和演化状况怎样？宗教职业者（巫师、萨满、祭司等）集团是如何分离出来的？教会团体又是如何产生的？您会在本书中找到答案。

本书对宗教演化与人类历史发展的关联作了深入的解读，是一本难得的了解世界各民族宗教的教科书。自问世以来，该书已被翻译成西班牙文、匈牙利文、德文、罗马尼亚文、斯洛文尼亚文等欧洲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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